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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懂他的人相互間

笑笑，搖了搖頭；

可是，對我來説

那是希臓語。

----莎士比亞：《裘力斯•凱撒》（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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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毛澤東是現代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卻缺少一部權威傳記。當 

然，關於這位中共領袖的傳記已有很多，但沒有一部是基於對原始文 

獻的全面考察，因為那些文獻即便保存在檔案館，大多也不對研究者 

開放。對於毛澤東，傳記作家往往不得不依靠道聽途説和謠傳、官方 

的宣傳和神話，以及相當程度的猜測。毛澤東的一生只有一個階段可 

以憑借豐富的原始資料詳實地加以描述，那就是他與約瑟夫•斯大林 

(Joseph Stalin)互有來往的1940年代，研究者可以用上從前保密而現已 

解密的蘇方資料。毛澤東仍然籠罩在許多謎團之中。

斯大林的情況剛好相反。對於共產主義現代中國的到來，斯大林 

是第二重要的角色，僅次於毛澤東。可查閲的有關斯大林的第一手原 

始文獻，數量多得驚人，使得研究者能夠深入探索他的生活以及統治， 

這比起我們對毛澤東的瞭解簡直天差地別。事實上，關於斯大林，最 

大的挑戰不是有些文獻仍然保密、無法查閲，儘管這一問題在某種程度 

上的確存在；相反，挑戰在於文獻太多了。研究者必須閲讀並理解數 

百萬頁從前保密的材料，涉及斯大林的方方面面——從國內的高階政 

治到地緣政治，從經濟到文化與社會，而且是在全球的尺度上。斯大 

林已不再神秘。

不過，斯大林的傳記該怎樣構思和寫作呢？他是世界上最舉足輕重 

的人物之一，但他的早年可以説微不足道。斯大林來自俄羅斯帝國偏 

遠的邊疆地區，出生於一個比較貧困的家庭，而且，除了年輕時在格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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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亞一個氣象台短暫地當過氣象員之外，多年來一直沒有工作。他很 

幸運，上了正教會辦的學校，但沒能上大學，也沒有讀完正教神學院， 

沒有成為神父，在成年時也沒有真正的職業。他在沙皇俄國過着顛沛 

流離的生活，不斷受到政治警察的滋擾，被捕、坐牢和流放都是家常 

便飯。他多次從流放地逃脱，但又被送了回去。那時的斯大林幾乎沒 

有任何經濟來源，除了幾本書外身無長物。他錯過了前半生最重要的 

事件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他被困在偏遠的東西伯利亞。要等到 

1917年秋天，在將近39歲的時候，他才過上穩定的生活，成為在俄國 

掌權的布爾什維克核心圈的一員。

這些情況意味着，任何斯大林的傳記都不應該專注於他那相當正常 

的童年和基本上無足輕重的青年時代的瑣碎細節一尤其是，所謂斯 

大林早年生活的細節，許多不過是傳説，而非事實。相反，有點悖論 

的是’斯大林的傳記一開始必須關注他所生長的更廣闊的世界，而在很 

久之後'在他掌權之後，又要關注他將要塑造的世界。不僅如此，正 

如讀者將會看到的，這部傳記甚至認為，在掌權之前斯大林的個性尚 

未完全定型，而斯大林的個性塑造了蘇聯的體制和世界的歷史背景。 

更確切地説，本書認為，掌權的經歷——建立和施行專政權力的數十 

年---- 形塑了斯大林並造就了日後世界所知的那個人。斯大林形塑了 

那種體制，那種體制也創造了斯大林。隨着時間的推移，斯大林其人 

與他所生長的世界越來越合而為一，這個過程起初很慢，但後來越來越 

強烈，直到最後，斯大林的傳記開始變得像世界歷史。

中國的讀者會進一步看到，本傳記的注意力集中於俄國在世界上的 

地位，以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因為在歐亞大陸的興衰變遷中它們的 

歷史軌跡有着深刻的關聯。歷經幾百年才聚合起來的沙皇帝國，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解體了。而列寧，以及更大程度上斯大林，設 

法用新的形式再度將其聚合，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俄的 

行動者，其中許多來自西伯利亞，曾幫助蒙古革命者將外蒙古從中國分 

離出來，將其變為蘇俄的第一個衞星國（或附庸國）。此外，在布爾什 

維克奪權之後的第一個十年，斯大林以及其他蘇俄幹部深深介入了中國 

國內的政治，本書對此作了一些新的分析。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爭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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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歐亞大陸的影響力，既合作又競爭，時常針鋒相對。這種關係構

成了延續至今的一段漫長歷史軌跡的一部分，斯大林在其中扮演了令人

生畏的角色，並最終與毛澤東糾纏在一起。

作者希望，《斯大林》第一卷能夠促進中國讀者從世界歷史的角度

反思中俄關係，這一關係在近現代曾經歴種種影響深刻的事件，而將來

也會見證許多程度更甚的曲折和轉變。

傑出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能夠承擔我這部作品中文版的出版工

作，令我由衷感激。這樣一項工作的規模和挑戰是巨大的，但陳甜和

胡召洋為了確保給中國讀者提供準確流暢的版本，孜孜不倦地工作，他

們的付出遠遠超出了職責所需。我非常感謝他們兩位以及出版社的其

他同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是溝通中西方學術界的一座不可或缺的

橋樑，能夠在這裏出版作品，對我來説是一份獨特的榮譽。

2022年4月

普林斯頓

斯蒂芬．考特金





前言及致謝

三卷本《斯大林》所講的故事，是俄國在世界上的權力和斯大林在 Xi

俄國（被重鑄為「蘇聯」）的權力。在某些方面，本書力圖描繪一部從斯 

大林的辦公室展開的世界歷史（至少在寫作時感覺如此）。之前我曾以 

某個工業小城總體歷史的形式，從街頭層面對斯大林時代進行過個案研 

究。*若從辦公室視角檢視更為廣闊的社會 ——住所的小策略（the litde 

tactics of the habitat），〒必然沒有那麼精細5但政權也構成了 一種社會。 

此外，我早先的那本書關注的是權力的來源，行使的方式及後果，這本 

書也是如此。故事是從斯大林的辦公室開始的，但並不是從他的觀點 

開始的。當我們觀察他試圖在整個歐亞大陸及以外的地方撬動權力槓 

桿時，需要記住，在他之前的其他人也執掌過俄國的舵輪。而蘇聯處 

在同帝俄一樣困難的地理條件之中，同帝俄一樣受到強鄰的打擊，儘管 

從地緣政治來説，蘇聯面臨的挑戰更大，因為一些曾經屬於沙皇的領土 

分離出去，成了敵對的獨立國家。同隋，相比之前的沙皇國家，蘇維 

埃國家擁有更現代和更意識形態化的威權主義制度結構，它是斯大林領 

導的；而斯大林突出的一點是，他能把熱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大國的 

* 编註：指作者的專著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t譯註：這一説法來福柯，他認為空間的歷史也是權力的歷史，從地緣政治的大戰略到住所， 

的小策略都是如此。參見福柯《權力的眼睛》（嚴鋒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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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把反社會傾向和非凡的勤勉及決心，不可思議地結合起來。那 

位到1928年已不容小覷的人物，他是在甚麼時機、出於甚麼原因而崛 

起的？查明這些問題是本書的一大任務。另一任務則涉及如何看待單 

個的人，哪怕是斯大林，在歷史大潮中的作用。

大戰略研究往往特別注重大規模的結構，有時會對偶然性或事件顧 

慮不周。與之相反，傳記研究則傾向於重視個體的意志，有時會對背 

xii 後起作用的更大的力量失之考察。當然，傳記和歷史的結合可以相得

益彰。本書的目的在於，詳細敘述大大小小的個人，是如何受限於他 

們的國家相對於別國的地位、國內制度的性質、觀念的強大影響、所 

處的歷史大勢(戰爭或和平，蕭條或繁榮)以及他者的作為或不作為， 

這些因素既成就了他們，也制約着他們。就連斯大林那樣的專政者， 

也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作出選擇。歷史充滿了意外；結果出乎意料和 

不如人意是常事。歷史格局的改觀，通常並非肇端於那些設法或短或 

長地掌控它們的人，而嶄露頭角的恰恰是能抓住機會的人。陸軍元帥 

赫爾穆特•馮•老毛奇伯爵(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 > 1800—1891) 

擔任普魯士和德國的總參謀長達31年，他把謀略貼切地稱為「權宜之 

計」或隨機應變，也就是因勢利導的能力。我們將會看到斯大林機詐多 

謀，一次次地利用了看似不利的形勢。但斯大林的統治也説明，在極 

其罕見的情況下，個人的決定如何給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結構帶 

來急劇的變化，並造成全球性的影響。

本書既帶有綜合的性質，也是在俄國的許多歷史檔案館和圖書館以 

及美國最重要的相關資料館中進行多年原創性研究的成果。在俄國進行 

的研究收穫頗豐，但有時也會是果戈理式的：有些檔案館對研究者完全 

「關閉」，但那裏的材料卻照樣在流傳；同一個研究者以前可以查閲，或 

者可以在研究人員共享的掃描文件中看到的材料，現在突然看不到了。 

對檔案館之外的檔案材料進行研究往往更有成效。本書還對檔案材料和 

公開出版的原始文件的縮微膠卷和掃描件作了詳盡的研究。反映斯大林 

時代的資料，數量增加得非常快」單靠個人的力量幾乎無法窮盡。最 

後，本書利用了大量的國際學術文獻。例如，要是沒有亞歷山大•奧 

斯特洛夫斯基(Aleksandr Ostrovskii)對青年斯大林所作的嚴謹研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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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想像本卷第一部的樣貌；沒有瓦連京•薩哈羅夫(Wentin Sakharov) 

對所謂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遺囑」的傳統解釋的尖鋭質 

疑，也難以設想第三部會是甚麼樣子。弗朗切斯科•本韋努蒂(Francesco 

Benvenuti)早在俄國內戰期間就很有預見性地證明了托洛茨基的政治缺 

陷，而對於這一發現，我在第八章作了進一步展開；最終解開1920年 xiii

代初牽扯到斯大林和列寧的格魯吉亞事件這一繩結的是傑里米•史密斯 

(JeremySmith) ＞讀者們將會發現，第十一章我將史密斯的研究與自己的 

一些發現結合起來。還有其他很多學者也應單獨列出；他們和上述幾位 

學者一樣，在尾註中得到了感謝。(我援引的學者大多是根據檔案或其 

他原始資料提出論證的，而在閲讀他們作品之前或者之後，我本人也常 

常查閲那些文獻。)至於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公，對於探明他的性格和決 

策，他沒幫上甚麼忙。

《斯大林》這部書緣於我的著作經紀人安德魯-懷利(Andrew Vyiie) , 

他的眼光可以説是出了名的好。企鵝出版社的編輯斯科特•莫耶斯 

(ScottMoyers)以出色而老練的手法不厭其.煩地檢查了整部文稿，也 

讓我對書籍的瞭解大為增進。我在英國的編輯西蒙•溫德爾(Simon 

Winder)提出了一些很有洞察力的問題並給出了很好的建議。同仁們慷 

慨地提供了深刻的批評，對於內容的完善幫助很大。只是人數太多， 

無法一一致謝。我的研究和寫作還得到了從普林斯頓大學到紐約公共 

圖書館等許多優秀機構的支持。我有幸從1989年開始任教於普林斯頓 

大學，有大量的學術休假；紐約公共圖書館則是我幾十年來一直在發掘 

寶藏的地方，特別是我在圖書館中由瓊•斯特勞斯(JeanStrouse)負責的 

卡爾曼學者與作家中心待的那一年，收穫巨大。我還非常幸運地得到 

了一些基金會的資助，包括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 

金會和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最大的支持或許來自斯坦 

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在那裏，我起先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 

的訪問研究生，最後作為訪問教師參加了一年一度的保羅•格里戈里 

(Paul Gregory)蘇聯檔案工作坊，成為國家研究員，而現在則是聯屬研 

究員。胡佛研究所的檔案館無所不包，圖書館藏有不少珍本書籍——現 

在由埃里克•瓦金(Eric昭kin)管理得井井有條，對於研究20世紀的俄 

國/蘇聯來説，那裏依然是莫斯科以外的任何地方都無法企及的。





俄國的歐亞大陸，約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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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的崛起以及災難的初期跡象：俄國太平洋艦隊的旗艦「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 

號」在亞瑟港外撞到兩枚水雷之後，俄日戰爭，1904年3月31日。為了挽回損失，俄 

國不遠萬里，派遣了波羅的海艦隊，但其戰艦旋即也被撃沉。

2謝爾蓋•維特在新罕布什爾的酒 

店，1905年8月。維特支持修築跨西 

伯利亞鐵路，對引發與日本的戰爭負 

有部分責任，但在俄國戰敗後，他在 

新罕布什爾的樸茨茅斯通過談判簽訂 

了一份有利的和約。尼古拉二世任命 

他為俄國歷史上的首位總理，可又容 

不下他O



3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冬宮的覲見大麝主持國家杜馬斥院）的開幕儀式，1906年4月 

27日。對族允許成立俄國歷史上首個立法機關，沙皇很快就後悔了，於是，他就圖

謀削弱或取缔杜馬。

4內務大臣彼得•杜爾諾沃。1905至 

1906年，他的政治鎮壓挽救了君主專制。 

他的一位同事在回憶時説他「小個子， 

肌肉發達，有瞻量」。季諾維•格日賓 

（ZinovyGrzhebin）的這幅漫畫是描繪高官 

的系列諷剌畫作（《奥林匹斯》）之一。



裏*爭一  p m年8月

5彼得•斯托雷平(右數第二位’身着豊鷲匕謚螺L — 

一世在慰問基輔省的農民°斯托雷平接替了維特的總理哽一 

浪的內藻大臣一職。不久，斯托雷平在基輔歌劇院死於刺客之手°

1，當時尼古拉

＞同時又接替了杜爾諾

6君主專制空，占化的隱喻:斯托雷平的國家別墅，1906年8月 

12日。在早期的這次未遂的暗殺中，28人死亡，其中包括總理

15歲的女兒°攝影:卡爾-布拉(Karl Bulla) °



7維多利亞女王（下排居市）和主室的親商:德皇威廉二世（卞排左 

邊，正抬頭向上看）＞ 未來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戴圓頂禮帽者）， 

德國科堡宮，1894年4月21 H ?這是在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薩克 

森—科堡和愛丁堡孫公主維多利亞•梅利塔（VictoriaMelita，「寶貝 

兒」）與德國黑森的恩斯特.路德維希（Ernst Ludwig）舉行婚禮的蒙 

後。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女和新郎的妹妹'黑森的阿利克斯剛剛答應 

了尼古拉的求婚，不久就成了俄國的亞歷山德拉°



皇太子母親的家鄉，一起騎着有特殊裝置的自行車，1910年8月。為 

了防止累着、甚至磕着一是磕着了 ＞這個患有血友病的小男孩就有 

可能因失血而死亡一一列克謝也常常由人抱着o他這種威脅到生命的 

疾病是從母親那裏遺傳的，而他母親又是從維多利亞女王那裏遺傳的。



109維薩里昂•「貝索」•朱加施維里。這 

是唯一一張已知的被認為是斯大林父親 

貝索的肖像。

葉卡捷琳娜•「凱可」•格拉澤，斯 

大林的母親。

11左：斯大林出生的房子，哥里，格魯吉亞。

12右：雅各比•「柯巴」•葉格納塔施維里，哥里的酒館老闆，謠傳他是斯大林的 

生父。他資助了斯大林上學。



丸驚教會學校的師生，1892年；13



14梯弗利斯東正教神學院的師生，1896年；朱加施維里（最後一排，左二）臉刮得 

乾乾淨淨。

15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神隼院大樓，別稱「石頭口袋」，在那裹的監視和吿密的制度

下，斯大林生活和學習了一段時間°





19不幸和苦難:斯大林在葉卡捷琳娜•「卡托」•斯瓦尼澤（生即885年）的靈柩旁， 

1907年12月。她俘獲了他的心,卻在極大的病痛中離世。他們在前一年剛剛結婚• 

斯大林將還是嬰兒的雅科夫（生於1907年3月）託付給她的親屬撫養«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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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沙皇警察機關的犯罪嫌疑人斯大林的照片，巴庫，1910年3月30日。一般來 

説，斯大林在獄中的時間是這樣度過的:讀書、學世界語和闢謠一有關他是警方 

奸細的傳言雖然沒有得到證實，但從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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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頭鷹

他的地位，'在歐洲，和亞洲、過去和未來都 

■無人能及*' 長是准界上聲名最顯赫的人， 

也是最神秘莫測的人0 一

. -- '
_____亨利•巴比斯(Henri Barbusse)

《斯大林)(1935)





俄羅斯雙頭鷹棲居的地域之遼闊，過往或之後的國家無一能及。那 1 

裏不僅有聖彼得堡的宮殿和莫斯科的金色穹頂，還有講波蘭語和意地緒 

語的維爾諾*和華沙 ，德意志人建立的波羅的海港口里加和雷瓦爾f，講 

波斯語和突厥語的綠洲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帖木兒墓葬所在地），以及太 

平洋附近薩哈林島上的阿依努人。「俄羅斯」包括肥沃的烏克蘭險灘和哥 

薩克村落，西伯利亞的沼澤和陷阱。其疆界遠達北極和多瑙河、蒙古高 

原和德意志。高加索山脈的屏障也被突破並圈入其中，讓俄羅斯延伸到 

黑海和裏海，與伊朗和奧斯曼帝國接壤。帝俄的宗教紛然雜陳，有大量 

的正教教堂、清真寺、猶太會堂、舊禮儀派教徒的祈禱堂、天主教堂、 

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教堂、佛教廟宇以及薩滿教的圖騰。帝國遼闊的疆 

域成了商人的樂土，最典型的便是草原的奴隸市場，以及後來伏爾加河 

流域的路口集市。奧斯曼帝國橫跨三個大陸（歐洲、亞洲和非洲），但20 

世紀初有些觀察家認為，橫跨兩個大陸的俄羅斯帝國既不屬於歐洲也不 

屬於亞洲，而是自成一體的第三種存在：歐亞大陸。話雖如此，威尼斯 

駐奧斯曼帝國大使（阿戈斯托•納尼（AgostoNani））形容奧斯曼帝國的 

話——「與其説是一個國家，不如説是一個世界」——也同樣適合俄羅 2

斯。斯大林的統治將會給那個世界帶來巨變、希望和災難。

*譯註：波爾語地名，現為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t譯註：德語地名，現為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4 斯大林：權力的悖論

斯大林生在高加索的貿易和手工藝之城哥里。他出身寒微，父親 

是鞋匠，母親做些漿洗縫補的營生。但是在1894年，他進了高加索 

第一大城市梯弗利斯的東正教神學院，學習成為一名神父。要是那年 

有個俄羅斯帝國的臣民睡着了，30年後醒來時就會遇到很多驚人的事 

情：到1924年，有個叫電話的東西隔着很遠的距離就能實現幾乎即時 

的交流，車輛不用馬拉也能行駛，人在天上飛，X射線可以看到人體 

內部。一種新的物理學設想原子內部有不可見的電子，而原子在輻射 

時會發生裂變。還有理論認為，空間和時間彼此相關，可以彎曲。女 

人，有的當了科學家，有的炫耀新奇的髮型和服飾，並以此為時尚。 

小説讀起來是夢幻般的意識流，僅僅描繪形狀和色彩的畫作也會得到很 

多人的讚賞。,由於所謂的世界大戰*  (theGreats，1914-1918)，全能 

的德國皇帝下台了，與俄國為鄰的兩大宿敵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消失 

了。俄羅斯本身基本完好，但其統治者出身卑微，而且來自帝國的邊 

疆。2對於我們假想的這位沉睡30年並在1924年醒來的瑞普•凡•溫 

克爾(Rip Van Winkle) t來説，這樣的情形-------介平民，而且是格魯吉

亞人，接過了沙皇的權杖一實在是太驚人了。

像斯大林那樣從帝國邊緣地帶走上權力的最高層，雖不常見，但也 

不是沒有先例。1769年，八個孩子中排行第二的拿破侖-迪•波拿巴 

(Napoleone di Buonaparte)出生在科西嘉。那是地中海上的一座島嶼， 

前一年剛剛(由熱那亞共和國)被併入法國。這個年輕人因而獲得一定 

的權利，可以進入法國的軍校。拿破侖從來沒有改掉自己的科西嘉口 

音，可他不但升為法國的將軍，還在35歲時成了法國世襲制的皇帝。 

平民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der)的出生地完全在他日後統治的國家之 

外：他來自哈布斯堡王朝的邊疆，1871年德國統一時把那裏漏掉了。 

1913年，24歲的希特勒從奧匈帝國搬到慕尼黑，正好趕上加入德意志 

帝國的陸軍參加世界大戰。1923年，希特勒因為後來的所謂慕尼黑「啤

編註：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下同。

譯註: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小説中的主人公，他沉睡幾 

十年1醒來時發現人間已經發生了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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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館暴動」而犯下叛國重罪，但一名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德國法官無視 3

相關法律，沒有將這個並非德意志公民的人驅逐出境。兩年後，希特 

勒放棄奧地利國籍，成了無國籍人士。直到1932年，他才獲得德國國 

籍，當時他是以某種藉口入籍的（表面上是要擔任布倫瑞克的「土地測 

量員」，而布倫瑞克是納粹黨的選舉根據地）。次年，希特勒被任命為 

德國總理，走上了成為獨裁者的道路。按照希特勒或拿破侖的標準， 

斯大林的確是作為他所屬帝國的臣民長大的，因為早在他出生前77年 

格魯吉亞大部分地區就併入了俄國。儘管如此，他從卑微的邊緣地帶 

一躍而起仍然是不太可能的。

要解釋斯大林的專政政權，難度很大。他掌握着橫跨11個時區的 

所有人——戰前最高峰超過兩億人口——的生殺大權，就連沙皇俄國最 

偉大的專制君主也要自嘆弗如。這樣的權力在年輕的索索•朱加施維 

里（Soso Jughashvili） *的傳記中是發現不了的。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斯 

大林的專政統治是一些巨大的結構性力量的產物：俄國專制政治體系的 

演變；俄羅斯帝國對高加索的征服；沙皇政權對秘密警察的依賴以及與 '

恐怖主義的牽連；歐洲社會主義的空中樓閣；布爾什維主義的地下密謀 

性質（沙皇專制的翻版）；儘管具備了所有條件，但俄國的極右勢力並沒 

有發展成法西斯主義；全球性的大國競爭，以及破壞力驚人的世界大 

戰。沒有這一切，斯大林永遠不可能和權力沾邊。除了這些大的結構 

性因素之外，還有一些偶然因素，例如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戰 

爭期間的退位，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1917年取代 

沙皇的臨時政府的最後一位首腦）的失算，布爾什維主義的許多左翼競 

爭力量的作為、尤其是不作為，列寧的多次中風和他在1924年1月的早 

逝，以及布爾什維克中斯大林的競爭對手的自負和愚笨 。

還可以進一步設想，年輕的朱加施維里本有可能會像他的眾多鄰居 

一樣死於天花，或者被巴統和巴庫貧民區中特有的其他致命疾病奪走生 

命——他在那裏鼓動社會主義革命。警察機關的工作要是稱職，本來是

*編註•索索是斯大林的曠稱；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是斯大林的本名。詳見第一章。
. I



6 斯大林：權力的悖蒂

可以判他到銀礦做苦役kkatorga）的，而許多革命者都在那裏早早地死击 

了。朱加施維里本有可能在1905年革命後的鎮壓中成為法外處決的、 

部分，在1906至1907年間被當局絞死（1905至1906年間，有1,100多人 

被絞死）。3或者，朱加施維里也可能由被他戴了綠帽子的很多同志殺 

4 掉。即便斯大林在童年或青年時死去，也不會阻止世界大戰、革命及 

混亂，後羅曼諾夫皇朝的俄國還是有可能出現某種形式的威權主義統 

治。但對於這位出身卑微的年輕人而言，他出人頭地的決心，他的機 

詐，他久經磨練的組織才能，將有助於改變1917年以來布爾什維克革 

命初期的整個結構性景觀。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專政內部殘酷、巧妙 

而又頑強地建立起了個人的專政。然後，他發動並完成了對整個前帝 

國血腥的社會主義改造，領導並打贏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讓蘇聯 

成為全球事務的中心。最終，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一部斯大林的傳 

記要比其他任何歷史人物-----哪怕是甘地或丘吉爾——的傳記更接近哭

一部世界史。

世界歷史是由地緣政治推動的。在各個大國當中，大英帝國對飛 

塑造現代世界的作用首屈一指。1688至1815年，法國人與英國人爭奪 

全球霸主地位。儘管法國的陸地面積更大、人口更多，英國卻主要憑 

藉更勝一籌的財力和軍力成為贏家。4等到最後與其他國家聯手打啟 

拿破侖時，英國人已然成為統治世界的力量。此外，他們的崛起恰逢 

清王朝統治下中國的衰落，這使得英國在政治、軍事、工業、文化和 

財政上真正成為全球性的力量。經常用來形容帝國疆域遼闊的形象説 

法「日不落」，最初是與更早的西班牙帝國聯繫在一起的，但這個説法 

被用在了英國人身上，並與之緊緊相連。不過，到了 1870年代，英國 

統治下的世界出現了兩道裂縫：一是奧托•馮•俾斯麥侯爵（Otto von 

Bismarck）統一了德國——這是由老毛奇用武力實現的。結果，就像閃電 

一樣，一個實力超群的新強國出現在歐洲大陸；二是日本的明治維新， 

給一個東亞的新強國注入了強勁的動力。突然之間，帝俄既要在不安 

定的西部邊界面對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強國，又要在人煙稀少的東部邊 

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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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對亞洲最具活力的新強國。俄國進入了一個新世界。這就是斯大 

林出生的世界。

就連我們稱之為現代性的那一套特徵，也並非某種內在的社會學 5

過程——擺脱傳統一的結果，而是地緣政治惡性競爭的結果。在這 

種競爭中，一個國家必須在現代的鋼鐵生產、現代的軍隊，以及現代 

的、以群眾為基礎的政治體系方面，能與其他大國相匹敵，否則就 

會被碾壓，有可能淪為殖民地。5保守派統治集團尤其要面對這些挑 

戰。眾所周知，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那位激進的德國記者和哲 

學家，對帝俄的影響要超過其他任何地方。但在斯大林一生中的大部 

分時間裏 ＞是另外一個德國人，並且是個保守派，對帝俄的影響最大 

——他就是奥托•馮•俾斯麥。作為鄉紳，俾斯麥出身於勃蘭登堡東 

部一個信奉新教的容克家庭，他曾就讀於哥廷根大學，加入過兄弟會 

{Burschenschaften），並且是出了名的貪酒好色。1862年以前，俾斯麥從 

未擔任過任何行政職務，只做過駐俄大使和駐法大使。但不到十年， 

他就成了鐵血宰相，以普魯士為基礎打造了一個強大的新國家。普魯 

士作為有名的「尋找國家的軍隊」，終於找到了國家。與此同時，這位 

持右翼立場的德國總理還向各地的統治者展示了如何培育更廣泛的政治 

基礎、發展重工業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一，以及如何為了維護現代的國家 

權力而在一干野心勃勃的大國中縱橫揮闔。

俾斯麥是幾百年一遇的政治家。他巧妙地打敗了德意志諸邦國內外 

的大量對手，挑起了三次快速、重大但有限的戰爭，先後撃潰丹麥、奧 

地利和推國，但為了保持均勢.，他保留了多瑙河畔的奧匈帝國。一如果勝 

券在握，他就製造攻擊的藉口，或從外交上孤立其他國家，誘使它們發 

動戰爭。他確保握有備選方案，並且讓這些不同的方案相互競爭。不 

過，對於德國的統一，俾斯麥根本沒有任何總體規劃，他的計劃乃是即 

興之作，並且部分是出於對國內的政治考量（馴服普魯士議會中的自由 

派）。但他不斷地把環境和運氣發揮到極致，突破了結構上的限制，腳 

踏實地創造了新的現實。「與其説政治是科學，不如説是藝術，」俾斯 

麥後來説，「這門學科是教不會的。一個人必須具備這方面的天賦。要 

是執行不當，哪怕是最好的建議也沒有用。」°他還把政治説成是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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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骰子一般帶有運氣成分的遊戲。「即便是這個世界上最精明的人，也 

隨時會像孩子一樣墮入黑暗」，對於自己1864年挑起的丹麥戰爭的勝 

6 利，俾斯麥如此評價。7他抱怨説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必 

須推算出一系列很可能發生的和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並根據推算制訂計 

劃」。俾斯麥不把希望寄託於美德，而是僅僅寄託於權力和利益。這種 

執政風格日後被稱為「實用政治J {realpolitik}。該説法是奧古斯特•馮• 

羅豪(August von Rochau，1810-1873)提出的，他是德意志民族自由黨 

成員，對於1848年未能取得突破、推行憲法感到失望。實用政治原本 

是指，使用行之有效、切合實際的政治手段，去實現理想主義的目標。 

俾斯麥的風格更類似於俗話説的「以國家利益為重」——基於算計而不甌 

及善惡的國家利益。問題不在於原則，而在於目標；不在於是非，而在 

於手段。8俾斯麥遭受到普遍的憎惡，直到他最後取得輝煌的成就，因 

打敗法國、把奧地利變成附庸、統一德國而被捧到天上。

接着，俾斯麥又同奧匈帝國和意大利組建三國同盟(1882)，與俄國 

秘密簽訂再保險條約(1888)，得到了萬一發生衝突將保持中立的承諾 ， 

因而避免了與法俄兩線作戰的可能性，突出了新德國在歐洲大陸的掌控 

力。他的天賦屬於密室中的天賦。他講話的聲音不大、不自信，與公 

眾接觸也不多。此外，他不是統治者，行事要順着國王(和後來的皇帝) 

威廉一世(WilhelmI)的意願。在那種極端重要的關係中，俾斯麥憑藉 

心理上的技巧和韌性，一直有效地操縱着威廉一世，他時而威脅説要辭 

職，時而又裝模作樣，擺出各種姿態。威廉一世實際上是個勤勉、體 

貼和聰明的君主，知道甚麼情況下該在政策上聽從俾斯麥的意見，知道 

該怎樣捋平鐵血宰相豎起的羽毛。9為了讓自己顯得不可或缺，俾斯麥 

的策略是在一定程度上儘量把事情複雜化，這樣一來，就只有他一個人 

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一點成了他人所共知的套路)。他總是把很多球拋 

在空中，而為了不讓球掉下來，他就要一邊不停地接球，一邊把更多的 

球拋上去。還有一點必須記住，俾斯麥得益於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陸軍 

(以及或許是排在第二位的海軍)。

歐洲各地其他想要成為政治家的人，把俾斯麥的「政治藝術」當作學 

習的榜樣。“毫無疑問，從法治傳統深遠的倫敦的角度來看，俾斯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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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威脅。但是從聖彼得堡一K裏的挑戰是找到可以對付左翼極端主義 

的支柱一的角度來看，他就像救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在沒有群 

眾運動的支持，沒有突出的從政經驗，而且還要面對一批難以對付的利 7

益集團的情況下，通過統一德國擴張了普魯士的勢力，這一點絲毫不遜 

色於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任何一位領導人最偉大的外交成就。11此外，俾 

斯麥間接地向自己戰勝過的那位統治者——法國的拿破侖三世(Napoleon 

III)——表示敬意，讓成年男性有了普選權，把保守派的政治命運寄託 

在農民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上，以支撐議會的統治。「要是靡菲斯特*登上  

講壇宣讀福音，有人會因為這種祈禱而受到激勵嗎？」落了下風的德國 

自由派報紙憤慣地説道。俾斯麥還鼓動德國的保守派支持廣泛的社會福 

利立法，從而在策略上戰勝社會主義者。還有一個情況也進一步彰顯了 

俾斯麥統一大業的重要性，那就是剛剛統一的德國很快就迎來了經濟發 

展的高潮。這個國家似乎一夜之間就在現代工業的一些關鍵領域，比如 

鋼鐵和化工，超過了世界頭號強國英國。當英國開始陷入(相對)「衰落」 

的時候，俾斯麥的新、德國卻在推動世界秩序的調整。德國「像一座巨大 

的鍋爐，」有俄國人評論説，「多餘的蒸汽產生得極快，因此迫切需要有 

一個出氣口。」修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俄國的統治集團，或者至少是 

其中比較能幹的那部分人，開始癡迷於俾斯麥。成為帝俄另外一隻雙頭 

鷹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德國人：俾斯麥和馬克思。

斯大林對我們來説似乎是太熟了。他的父親揍他；東正教神學院 

壓迫他；他產生了某種「列寧情結」，要超越自己的導師，然後又仔細 

研究過「恐怖的伊萬」，這一切導致數百萬人慘遭殺害——這種比較陳舊 

的形象早就沒有甚麼説服力了，哪怕是增加了對俄國政治文化和政治人 

物分析的高級版本也是如此。”羞辱的確往往會使人變得野蠻，但斯大 

林的童年是不是像人們常説的那様不堪回首，現在還不清楚。他身體

編註：浮士德(Faust)故事中的人物，引誘人類墮落的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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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多次生病，卻思想活躍，渴望自我完善，而且顯露出領袖才能。 

不錯，他是有點喜歡惡作劇。「小索索非常淘氣，」他的夥伴格里戈里• 

伊麗莎白施維里(Grigory Elisabedashvili)回憶説，「他喜歡彈弓和家裏 

做的弓。有一次，有個牧人正趕着牲口回家，索索跳出來，用彈弓射 

中了一隻牲口的頭。那頭公牛生氣了，牲口們互相踩踏，待牧人要迫 

趕索索 > 他卻已經沒影了。」“但和年幼的斯大林熟識的那些同輩表觀 

們，一直跟他保持聯繫，直到他去世。”斯大林的許多老師也活到了能 

寫回憶錄的年紀。场此外，即使他的童年如同許多人片面描寫的那樣悲 

慘 > 這跟日後的斯大林也沒有多大關係。列夫•托洛茨基(Levlotsky) 

的做法對我們也沒有多大幫助。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不屑一顧，認為他 

不過是官僚主義的產物5是個「一般水平的委員｛komitetchik) J，也就是 

説，既趕不上真正的無產者，也不如真正的知識分子(即托洛茨基)。” 

斯大林的父母都是農奴出身，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他的家人，包括他 

飽受非議的父親，都很努力。斯大林的家鄉哥里，常常因落後而受人 

譏笑，卻給他提供了重要的受教育的機會。

較新的青年斯大林形象一採用了大量新近獲得的原始資料(包括 

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Beria) 1930年代徵集並塑造的回憶錄)一 

再現了那位能幹的學生和天才。不過，這些回憶錄也被用來描繪出一 

個讓人難以置信的傳奇人物，一個富有東方色彩的情種和充滿男子漢 

氣概的強盜。這樣做可以增加閲讀的趣味性，也含有一些可貴的新發 

現。不過，這種新的形象説服力也不夠。青年斯大林血氣方剛，不伽 

沾花惹草。但他不是專門勾引婦女的浪蕩子。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都有私生子一馬克思和他的女管家有染，恩格斯為了保護馬克 

思而聲稱自己是孩子的父親一H馬克思顯然不是因此史上留名的。’9 

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也寫詩，但這位伊拉克人在 

成為巴格達獨裁者的幾十年前，是個真正的刺客。青年斯大林是個詩 

人，但決不是剌客。他也不是甚麼高加索的黑幫老大，不管貝利亞韧 

為這樣的形象多麼有利於討斯大林的歡心。2°青年斯大林在不同時期確 

實吸引過幾個小幫派的追隨者，但時間都不長。實際上，關於斯大林 

的地下革命活動，最重要的事實是，他在高加索根本沒有打下牢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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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基礎。斯大林到首都去的時候，身邊沒有薩達姆•侯賽因的那種「提 

克里特網絡」（Tikriti network） ° 21經過審慎的檢査可以發現，青年斯大 

林在設立非法印刷所、煽動龍工和策劃財產侵佔剝奪方面，顯然都取得 

過成功。斯大林在1907年梯弗利斯大劫案中所起的幕後作用一此事 

得到庫恩•米克洛什的證實，並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作了精 

彩的描述一的確表明青年斯大林為了事業幾乎甚麼都願意做。“但搶 

劫本身不是目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正義，連同他自己地位的提升，那 

是當時的事業。對於成為他終身使命的東西，沒有甚麼會讓他分心， 9

少女、暴力和同志問的友情都不能。

本書不會去作跳躍性的猜測，也不會追求所謂的填補斯大林生平的 

空白。”本書將小心地穿行於各種活靈活現卻不太可信的傳説中。由於 

政權的読言、競爭對手的誹謗和文件的佚失，未來的斯大林在高加索從 

事地下革命活動的情況是一片混亂。"但我們還是可以肯定地説，從社 

會民主黨隊伍內部的情況來看，認為斯大林特別奸詐地去出賣同志的説 

法是可笑的。斯大林既專橫（和列寧、托洛茨基一樣專橫）又暴躁（也和 

列寧、托洛茨基一樣暴躁）。他不會忘記受到的怠慢，這在盛行血仇文 

化的高加索司空見慣，在自戀者當中也很常見（自戀者是對許多職業革 

命家的另一種稱呼）。不錯，和大多數人相比，青年斯大林總是引起同 

事的反感，因為他不管自己的正式任務是甚麼，不管自己的成就如何， 

總想發號施令，然後又總把自己看作受委屈的一方。斯大林常常是愛 

交際的，但他同樣是喜怒無常和冷漠的，這讓他顯得疑心較重。通常 

情況下，對他有吸引力的是和他一樣的人：出身卑微的知識分子新貴。 

（他「身褐只有無條件尊重他和所有事情都順着他的人」，有位反對者後 

來寫道。）”不過，在1905至1908年狂熱的革命歲月中，實際上青年斯 

大林主要是個時評家，為一些印數很少的出版物撰寫評論。但那些出 

版物是非法的，所以他總是東奔西跑，在警察的追蹤下往來於梯弗利 

斯、巴統、奇阿圖拉、巴庫和高加索的其他地方；此外還有塔墨爾福斯 

（俄屬芬蘭）、倫敦、斯德哥爾摩、柏林、維也納和歐洲的其他地方，以 

及歐俄北方的沃洛格達和東西伯利亞的圖魯漢斯克。"未來的斯大林有 

一點比較特別，那就是他從未想過要移居國外。他的早期生活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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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下革命者的典型生活：1901至1917年5總共大約有七年時間是在 

西伯利亞流放或者在某地坐牢，此外還短期去過幾次國外。尤其是法 

1908年之後，他窮困潦倒，到處求人施捨，心中忿忿不平，並同其他 

囚犯和流放者一樣，在百無聊賴中度日。

將會成為斯大林的那個人，既是俄羅斯帝國在格魯吉亞駐軍的產物 

一他父親搬到哥里就是為了給軍隊做鞋子；又是帝國行政官員和神職 

人員的產物，他們的俄羅斯化措施既讓斯大林有了受教育的機會，也在 

無意中放大了 19世紀後期格魯吉亞的民族意識，而那種民族意識對他的 

彫雹是很大的。”後來，斯大林的小兒子對他姐姐吐露秘密，説父親年 

輕時是格魯吉亞人一的確如此。「啊，可愛的國度，鮮花遍地/伊比利 

亞人的鄉村，充滿歡樂/所以你們，啊，格魯吉亞人，要用學習/把喜悅 

帶給自己的祖國」，17歲的朱加施維里在他的一首早熟、浪漫的格魯吉 

亞詩歌（〈清晨〉）中寫道。”在人生的頭29年，他只用格魯吉亞文發表 

文章。「他説的是特別純正的格魯吉亞語，」有個在1900年遇到過斯大林 

的人回憶説，「他發音清晰，談吐風趣幽默。『當然，至少按傳統的觀 

點來説，斯大林作為格魯吉亞人實際上有點差勁：過於沒有榮譽感，對 

朋友和家人不能堅貞不二，不把舊債放在心上。w不過，格魯吉亞是個 

多樣化的國度，未來的斯大林因此才學會了亞美尼亞口語。他還會一點 

世界語（創造出來的國際主義語言），學過德語（那是左翼人士的母語）， 

但不精通，也讀過柏拉圖的希臘文原典。最重要的是，他的帝國語言 

—俄語一説得非常流利。結果，這位年輕人不僅喜歡格魯吉亞民族 

詩人紹塔•魯斯塔維里（ShotaRustaveli）的警句（「親密的朋友原來是比 

敵人還危險的敵人」），"還喜歡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悲憫動 

人、難以言傳的作品一的《櫻桃園》（1903）描寫了投機商的斧子如何 

砍倒了小貴族的櫻桃樹（那處莊園和大宅賣給了一個庸俗的資產階級）。 

斯大林既沉後在俄羅斯帝國之中，又沉浸在格魯吉亞的歷史中。

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背景下，除了格魯吉亞人的出身之夕卜，讓 

斯大林與眾不同的還有他對於自我完善的巨大熱忱。他狼吞虎咽地讀 

書，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改變世界。或許 

再也沒有甚麼比他強烈的政治宗派主義更突出了 （即便是在一種有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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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束正教教徒都支持宗教分裂的文化中）。他在青年時期變成 

了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跟沙皇制度鬥，還跟其他的革命派別 

鬥。”然而，正如我們將要進行詳細檢視的，最終，對塑造斯大林及其 

後來的統治最重要的因素，只是他年輕時的部分遭遇，即帝俄國家和專 

制制度內在的運作、當務之急和幾次失敗。這段歷史涉及面太廣，要 

理解斯大林的早年生活就要有個適當的視角。但這也為把握他後來的 

巨大影轡作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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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子民

我的父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但是他們待我很不壊。

---- 斯大林接受德国記者

艾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的採訪，1931年12月**

從恐怖的伊萬那時候算起，俄羅斯在四個多世紀裏平均每天擴張50 

平方英里t，最後囊括了以兩洋三海為界的质大地區：太平洋和北冰洋； 

波羅的海、黑海和襄海。俄國最終擁有的海岸線長度超過了其他任何國 

家，俄國的艦隊可以停泊在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爾，（最後）還有符 

拉迪沃斯托克。斗俄國的森林將其與歐洲連接起來，俄國4,000英里§寬 

的草原將其與亞洲連接起來，並提供了一個有待發現的「新世界」。

雖然如此，俄羅斯帝國卻幾乎不具備任何存在的先決條件：它的 

大陸性氣候十分嚴酷，遼関的開放性遇境（無邊的草原，無際的森林） 

守術或治理的成本很高。3此外，帝國的許多地方都位於極其遙遠的北 

方。（加拿大農業區的紺度總體上跟基輔相當，遠低於莫斯科或聖彼得 * * 

*課註：《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甘，1953-1956）第13卷，第101頁• 

t编註：約129平方公里.

*铜註：即海參嵐。

§編畦：約6,43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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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周邊農莊的緯度。）土地雖多，可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手耕種。專制制 

度依靠被稱為農奴制的一系列措施，逐漸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農民 

的流動性從未完全消除。農奴可以嘗試逃跑，一旦成功，通常就會作 

為稀缺的勞力，在別處受到歡迎，但農奴制作為一種強迫性的制度根株 

蒂固，直到始於1861年的農奴解放。4

俄國的對外擴張克服了重重阻力，改變了自身的族群和宗教構成。 

直到1719年，俄國的大俄羅斯人或許還佔70% （其中超過85%都是斯拉 

夫人），但到了 19世紀末，俄羅斯人只佔44% （其中斯拉夫人佔73%左 

12 右）；換句話説，大部分人口（56%）都不是大俄羅斯人。在其他斯拉夫 

人中，小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佔18%，波蘭人佔6%，白俄羅斯人佔 

5%。還有少量的立陶宛人、拉脱維亞人、愛沙尼亞人、芬蘭人、日耳曼 

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鞋鞍人、卡爾梅克人和西伯利亞土著。 

1719年俄國根本沒有猶太人，但18世紀末對波蘭的吞併，逐漸讓猶太人 

.在帝國總人口中佔到大約4%。按照法律，他們應該被限制在以前居住 

的、遭受吞併的地區（也有例外）——即從前的波蘭一立陶宛王國和西烏 

克蘭的部分地區，那些地方構成了猶太人居住區。5他們不得擁有土地， 

這讓他們比其他俄國人更加城市化和專業化。雖然歷史的焦點都集中在 

俄國的500萬猶太人身上，但成為僅次於東正教基督徒的帝國第二大宗 

教群體的，卻是俄國的穆斯林，他們的存在要追溯到古莫斯科大公國。 

穆斯林是沙俄出生率最高的群體之一，最終超過1,800萬，佔總人口的 

10%以上。在俄國的穆斯林中，許多人講波斯方言，但大部分人講突腰 

語，結果，俄國講突厥語的人比「土耳其」奧斯曼帝國還要多幾百萬。

俄國的領土擴張往往是以犧牲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利益得來的，比如 

對高加索的征服。那些比阿爾卑斯山還高的崇山岐嶺，像楔子一樣插 

在黑海與裏海之間，但在山脈兩側，在靠近海濱的地方，有容易通行的 

狹窄低地，就成了征服的通道。在高加索西部，受奧斯曼土耳其人統 

治的影響，突厥語長期充當交際中的通用語言；在東部則是波斯語，這 

是伊朗人統治的結果。1556年，忠於俄國沙皇的軍隊首次抵達裏 一 

恐怖的伊萬一度娶了一位高加索的突厥公主，但俄羅斯帝國直到1722 

年才從波斯國王手中奪取了裏海地區的主要定居點巴庫。&還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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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60年代左右，俄國的將軍才佔領了整個高地。換句話説，俄國人進 

軍高加索是垂直進行的，實際上是繞着山脈在側翼兜了一個大圈子才上 

山，整個過程花了 150年，犧牲了無數性命。7在達吉斯坦（「高山之國」） 

——那裏跟英屬印度西北邊境的部族相似——鎮壓暴動的俄軍整村整村 

地屠殺當地人，過迫他們交出暴動分子»而暴動分子又向當地的穆斯林 

復仇，指責他們勾結俄國。極具破壞力的還有斯拉夫農民定居者的斧 13

子，他們搬到陡峭但非常肥沃的山谷，毀林種糧，而森林對反叛者至關 

重要，可以用來掩護。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在I860和1870年代 

最後的征服行動中，50萬高加索山民大概有40萬逃到或者被趕到奧斯 

曼帝國。8驅逐和屠殺一随着斯拉夫農民的安家落戶——推動了俄 

國對高加索的同化，未來的斯大林這才生為俄國的臣民。

這種特別的帝國建構，獨一無二 > 造成了一大堆矛盾。所謂的舊 

禮儀派，也就是那些因拒絕承認改革後的正教會或俄羅斯國家，被驅逐 

或逃到「遙遠的」高加索的東正教基督徒，發現他們只有為「敵基督」， 

即俄羅斯帝國的軍隊提供服務才能生存下去。即便這樣，帝國的哥薩 

克突擊部隊——曾經自由而狂野的邊民，如今已成為專制制度的聖騎 

±— 然長期得不到足夠的給養，為了購買武器，只能求助於他們想 

要降服的山民。反之，與帝國作對的山民穿着別致的切爾克斯卡（一種 

羊毛做的長外套，前胸兩側醒目地插着步槍子彈），也被招募到聖彼得 

堡，做了沙皇的侍從。9最大的矛盾也許是，俄羅斯帝國主要是受邀介 

入高加索的：格魯吉亞的基督徒統治者要同時面對兩個敵人，即信奉伊 

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薩非王朝，便請求基督教俄 

國的保護。「保護」實際上是由附近機會主義的帝國代理人提供的，而 

且很快就在1801年和1810年採取了兼併的形式。10俄國終結了格魯吉 

亞巴格拉季昂王朝，並用俄羅斯正教會的都主教（稱督主教）取代了形 

式上獨立的格魯吉亞正教會的牧首。可是，另一個矛盾的現象是，當 

地的「俄國」政府滿是格魯吉亞人，他們因為同是基督徒而得到優待。 

格魯吉亞精英得益於俄國的統治，獲得了新的強大工具，可以將其意志 

強加於較低的社會等級和高加索的其他許多民族。帝國就是這樣的， 

一連串的交易讓野心勃勃的人掌握了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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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帝國內部，格魯吉亞有它自己的帝業。“按照19世紀後期 

的統計數據，850萬高加索居民5穆斯林約佔三分之一 »信奉東正教的 

佔一半，而在後者當中，格魯吉亞人（就語言來説）只有135萬。這個少 

M 數民族借助俄國的力量最終佔據了前所未有的統治地位。當然，受制於

俄國的宗主權，格魯吉亞人遠非事事順遂。1840年，在聖彼得堡的帝國 

當局下令，把俄語作為高加索唯一的官方語言。這之前俄國（1832）阻止 

了一起企圖復辟格魯吉亞君主制的陰謀（有些格魯吉亞貴族計劃邀請當 

地的俄國官員參加舞會並殺害他們）。陰謀分子大多被流放到俄羅斯帝 

國境內的其他地方，但他們很快就獲准返回格魯吉亞，繼續為俄羅斯國 

家服務，因為帝國需要他們。格魯吉亞精英大多成了親俄派，而且立場 

基本不變。”同時，新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有助於克服障礙，加快俄國合 

併的速度。1811至1864年，從弗拉季高加索（意思是「統治高加索」）的 

低地定居點開始，穿過高高的山隘——在似乎深不見底的峽谷之上—— 

修鑿了一條重要的軍用公路直達首府梯弗利斯。在這個世紀結束前，外 

高加索鐵路會把黑海和裏海連接起來o最重要的是，工作機會吸引了很 

多格魯吉亞人學好俄語，而俄語是帝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最主要的組成 

部分。格魯吉亞人記得並且反覆講述格魯吉亞英勇抵抗俄國征服的故 

事，但要是可以的話，他們也會同俄國的精英家族聯姻，也會津津有味 

地欣賞俄國的歌劇，也會渴望得到帝國的制服、頭銜、獎章等可以向人 

炫耀的東西，還有寬敞的國家公寓、旅行津貼以及作為「禮物」的現金。” 

對精英們起作用的東西，下層社會也可以得到，但少一些，他們可以利 

用機會，前往高加索那些由俄羅斯正教會資助的新俄語學校就讀。好 

了，這就是未來的斯大林將要攀爬的帝國腳手架一為了與格魯吉亞人 

合謀完成征服、並借助正教會的力量實現俄羅斯化而搭起的腳手架。14

小城故事

未來的斯大林的家鄉哥里（意思是I■山崗」），坐落在東格魯吉亞馬特 

克瓦里河（俄語稱「庫拉河」）河谷的連綿高地上，位於三條道路的交匯 

處，幾百年來一直是商旅的落腳點。三條道路一條向西通往黑海，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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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通往裏海，還有一條向北經茨欣瓦利隘口通往草原。”換句話説， 

哥里一點也不偏僻。在小城的中心，在它最高的山崗上，有一座帶有黃 

色圍牆的13世紀的耍塞。城外還可以見到一些遺址，是17世紀王公貴 15

族的花面，那時的哥里叫做卡特利，是格魯吉亞的首都。不遠處還有著 

名的博爾若米礦泉水，擔任高加索總督的亞歷山大二世的弟弟在那裏建 

了一座夏宮。嚴格意義上的哥里，指的是古要塞遺址下方的老城。另外 

一個城區，即中心城區，有許多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教堂。笫三個城區 

是俄羅斯人的居住區，那裏有帝國駐軍的兵營。161871年，這個交通要 

衝成了俄羅斯帝國的鐵路樞紐，連接了高加索首府梯弗利斯和(1828年 

從奧斯曼土耳其人那裏奪來的)黑海港口城市波季。1870年代，哥里的 

街道彎彎曲曲，又窄又髒。城裏的居民大概有7,000人，亞美尼亞人佔微 

弱多數，其餘的是格魯吉亞人，還有幾百個俄羅斯人和一些從附近的部 

族村落遷來的阿布哈茲人和奧塞梯人。哥里的商人跟伊朗、奧斯曼帝國 

還有歐洲通商。得益於商人的強勢存在，同樣也得益於正教會，哥里有 

四所學校，其中一所是教會當局於1818年創辦的兩層樓的教會學校，當 

時格魯吉亞剛併入俄羅斯帝國不久。"結果，哥里居民的入學率達十分 

之一，而梯弗利斯是十五分之------相比之下，整個高加索是三十分之

一。出對於出生在那座「山崗」上的男孩來説，通向未來的大門是敞開的。

未來的斯大林的父親維薩里昂•朱加施維里(Besarion Jughashvili， 

1850-1909)，俄語中稱作維薩里昂(Vissarion) ＞簡稱貝索(Beso) »並不 

是哥里人。貝索的祖父(扎扎(Zaza))是農奴，曾因參與農民暴動而被 

捕，可能住在奧塞梯人的某個部族村落；貝索的父親瓦諾(Vano)也是 

農奴，在一個不到500人的名叫季季利洛(「大利洛」)的村子侍弄葡萄， 

貝索就出生在那裏。瓦諾常把葡萄運到十英里*開外的梯弗利斯附近 ， 

但他不到50歲就死了。之後不久，土匪殺掉了瓦諾的兒子、一個小客 

棧的老闆格奧爾吉，於是，貝索就離開季季利洛，到梯弗利斯找工作。 

他在梯弗利斯一家亞美尼亞人開的店裏學會了鞋匠的手藝。貝索會説

編註：約1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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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亞美尼亞語、阿塞拜疆突厥語和俄語，至於他能不能寫自己的母 

語格魯吉亞語，現在還不清楚。從現有的材料看，大概是在1870年, 

在另一家亞美尼亞店主巴拉姆揚茨（Baramyants，俄羅斯化的名字叫做 

約瑟夫•巴拉莫夫〔losifBaramov））的邀請下，當時20歲的貝索搬到了 

哥里。巴拉姆揚茨有一家製鞋作坊，接受委託給在哥里的帝國駐軍供 

貨。"俄羅斯帝國需要駐防的地方很大。到1870年，守衞整個酉伯利 

亞的只有1.8萬人，而哈爾科夫、敖德薩和基輔的駐軍有19.3萬人；華 

16 沙也有12.6萬人。在英屬印度需要6萬名士兵和1,000名警察的時候， 

高加索有12.8萬名帝國士兵。那樣一來，就有很多雙腳需要穿鞋。巴 

拉姆揚茨僱了許多手藝好的鞋匠，其中就有貝索。他似乎幹得還不 

錯，而且雄心勃勃。在哥里一個人稱I■公爵」的醸酒的葡萄種植戶兼酒 

館（血必効）老闔雅各比•「雅科夫」•葉格纳塔施維里（^kobi ••Yakov" 

EgnatashvHi）的資助下，貝索很快開了自己的鞋店，成了一個獨立經營 

的手藝人。20

貝索請人説媒，想要迎娶葉卡捷琳娜•「凱可」•格拉澤（Ketevan 

“Keke" Geladze） ＞據説她是個栗色頭髮的美少女5身材苗條 , 大眼睛0 21 

同樣，她既是農奴的後代，又是奮鬥者的後代。她的姓在南奥塞梯很 

常見，這使得人們猜測她還有奧塞梯人的血統，但她像貝索一樣，母語 

是格魯吉亞語。凱可的父親是個泥瓦匠和農奴，為某個富裕的亞美尼 

亞人照料花園，住在哥里城外的一個村子，娶的也是農奴，但他似乎在 

凱可出生前（或剛出生時）就過世了。凱可的母親設法讓女兒學會了讀 

寫，這一點並不多見，因為在那時候，格魯吉亞女性識字的很少。但 

凱可的母親也去世了，因此，這個姑娘是由她母親同是農奴的兄弟養大 

的。格魯吉亞的農奴制，即使按照俄羅斯帝國五花八門的標準來看 ， 

也非常奇怪：格魯吉亞的大貴族不但有隸屬於自己的神父，還有隸屬於 

自己的小貴族，而神父也可以有隸屬於自己小貴族。這其中的部分原 

因是，沙皇國家相當敬重豪爽的格魯吉亞貴族。格魯吉亞貴族佔格魯 

吉亞總人口的5.6% ＞而整個帝國的貴族佔總人口的比例是1.4%。1864 

年10月，高加索開始廢除農奴制，這比俄羅斯帝國的其他地方晚了三 

年。那大概是在凱可一家從村子搬到哥里的時候。「一路上多高興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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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晚年對採訪者回憶説，「哥里裝扮得跟過節似的，人山人海。」22格 

拉澤一家解放了，但他們要面對另謀生路的挑戰。

1874年5月，凱可和貝索按照隆重的格魯吉亞儀式，在哥里的聖母 

升天大教堂舉行了婚禮，迎親隊伍熱熱鬧鬧、風風光光地穿過小城。23 

貝索的恩人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是伴郎之一。克里斯托弗爾•恰 

爾克維阿尼神父(Kristopore Charkviani)是他們家的另外一位朋友1據 

説在婚禮上唱的歌非常好聽，結果雅科夫「公爵」慷慨地給了神父一筆 

小費：10盧布。貝索跟大多數識字或不識字的格魯吉亞人一様，可以 

引用12世紀紹塔•魯斯塔維里寫的《虎皮騎士》中的句子。那是一部史 

詩，講的是三個有騎士精神的朋友幫助一位少女擺脱强迫婚姻的故事 。 

貝索喜歡像高加索的男人一樣，穿着切爾卡西亞人長長的黑色外套，束 

一根皮腰帶，套上寬鬆的褲子，褲管塞進皮靴。誠然，就像大家知道 17 

的，他會把自己做鞋掙的錢用來買酒；還有，按照當地的習慣，他的顧 

客常常把自家釀的酒當鞋錢給他。可在凱可看來，儘管他身上有當地 

男人常有的毛病，這個手藝人還算婁上進的。「在我的朋友當中，他被 

認為是個很受歡迎的年輕人，她們都夢想着嫁給他，」她對採訪者回憶 

説，「我的朋友們幾乎嫉妒壞了。貝索是個令人嫉妒的新郎，一個真正 

的格魯吉亞騎士，留着漂亮的小鬍子，穿得十分體面一而且像城裏人 

一樣特別精明。」貝索，她接着説，可能「與眾不同、古里古怪而且陰 

鬱」，但也是「聰明而驕傲的」。「在我的朋友當中门凱可最後説，「我 

成了那個令人羡慕的漂亮女孩。」"

1878年12月，結婚的第四個年頭，夫婦倆有了一個兒子，名叫約 

瑟夫(loseb) ＞也就是未來的斯大林。當時凱可大概是20歲，貝索28 

歲。25約瑟夫實際上是貝索和凱可的第三個兒子，這在格魯吉亞和東 

正教傳統中被看作是神的特殊禮物。但他們之前的兩個孩子都沒能活 

下來。貝索和凱可的頭生子米哈伊爾，1876年初在兩個月大的時候夭 

折了 ；第二個孩子(格奧爾吉)死於1877年6月，約六個月大。26作為 

獨子長大的約瑟夫一在格魯吉亞語中的昵稱是「索索」(或「索謝洛」 

(Soselo) )—來才知道哥哥們夭折的故事。這個三口之家從一個奧 

塞梯的手藝人那裏租了一間磚木結構的小屋，位於哥里的俄羅斯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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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靠近貝索為其做鞋的帝國駐軍的兵營。小屋只有90平方英尺.，有 

〜張桌子和四把凳子、一張木板床、一把茶壺、一隻箱子和一盞煤油 

燈。衣服和其他物品都放在開敞的擱板上。不過，屋裏有個地窖，可 

以從旋轉樓梯下去，那是貝索的作坊和存放工具的地方，也是凱可安頼 

索索的嬰兒室。27換句話説，斯大林的人生是從地下室開始的。

儘管經濟上不寬裕，但朱加施維里一家的故事卻頗有些小城的田園 

色彩：手藝人、美人和（存活下來的）小男孩。據説凱可從來不讓他離開 

自己的視線。”大約從兩歲開始，索索就不停地患上兒童常見的疾病（麻 

疹、猩紅熱），凱可擔心再次失去孩子，經常到教堂祈禱。她的奶水不 

多，索索只好喝鄰居葉格納塔施維里太太以及馬紹•阿布拉米澤一齊哈 

塔特里施維里（Masho Abramidze-Tjikhitatrashvili）的奶水。他就這樣長大 

了，而且活潑好動。「他是個頑強的孩子，」馬紹回憶説，「母親叫他， 

要是他不想答應，就不會停止玩耍。

地緣政治動盪，代理父親的幫助

小索索在格魯吉亞山城滿大街奔跑的時候，是不會注意到更廣闊 

的世界的，但就在他出生的那十年間，德國在凡爾賽的鏡廳——那裏是 

法國偉大的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XIV）接待過許多德意志王公的地方 

——高調宣佈，成立德意志第二帝國。第一帝國是鬆散的神聖羅馬帝 

國。德國的統一在王公們之間引起的地緣政治動盪，再加上隨後的快 

速工業化，急劇地改變了俄國的地緣政治空間。不太引人關注但幾乎 

同樣影響深遠的是，1868年，日本的一群叛亂者推翻了江戶（東京）的 

德川幕府，為了使自己的叛亂行動合法化而在名義上I■歸政」於閒居的、 

年號「明治」（意思是開明的統治）的天皇。這一過程一點都不順利，因 

為一些主要地區都反叛了。但是到1872至1873年，日本新領導層的重 

要成員幾乎全都出使過歐美，不僅親眼見識了先進世界的種種奇蹟，而 

*编註：約8.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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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發現，先進世界不是鐵板一塊。日本的一些新領導人決定博採各國 

之長：相比起美國較為寬鬆的教育體系，法國的中央集權式教育體系對 

他們的吸引力更大，但他們最終選擇的陸軍體系不是法國的，而是由職 

業軍官和總參謀部組成的德國體系，海軍採用的是英式的。「知識，」明 

治天皇宣佈，「應當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尋找，並用來鞏固帝國政體的基 

礎。」這一説法概括了大國長期保持支配地位的秘密。當然，新式學校 

和從國外輸入的其他東西常常遭到抵制，為此就要借助國家的力最扌仏動 

轉型。此夕卜，日本隨後的工業化也無法跟德國相提並論。但日本的經 

濟仍然起飛了，而它作為一個新的強國在俄國側翼崛起，急劇地改變了 

亞洲的實力均勢。

同樣是在未來的斯大林出生的那十年，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 

的一體化的國家經濟體。只是美國剛剛經歷了內戰一內戰造成100萬 

人傷亡，3,200萬總人口中死亡60萬人。美國還開始採用徵甲艦、用於 

偵察的空中氣球、塹壕戰以及射程較遠的步槍。（戰爭切斷了擔任《紐 

約每日論壇報》特約記者的德國人卡爾•馬克思的收入，因為該報對於 

歐洲事務不再感興趣了。）不過，與邦聯派的願望相反 > 北方的紡織廠 19

並不依賴於南方供應的原棉（埃及和印度的種植者可以填補不足）。有 

些英國政治家，比如威廉•格拉德斯iffi （William Gladstone），為南方鼓 

勁，因為他希望削弱美國的實力，但英國政府從未承認邦聯的獨立。

要是一個獨立的農業國在美國南方——現代世界最龐大的奴隸體系之一 

——獲勝並肚大起來，那英國人在20世紀必然失敗，整個的世界發展 

進程就會徹底改變。I860年，南方奴隸的價值是製造業或鐵路總投資 

額的三倍，是美國除土地之外最大的一筆資產，但最後獲勝的卻是工業 

化的北方，不是以奴隸為基礎的種植棉花的南方。1870至1900年，統 

一後的美國在經濟上完成工業化，規模擴大三倍（得益於來自非英語、 

非新教社會的大規模移民），形成了一個令人驚嘆的高潮，而隨着美國 

所佔全球產值的份額飆升到接近30%，就連德國和日本的快速發展相比 

起來也黯然失色。儘管在菲律賓和古巴發動了殖民戰爭，當時美國這 

個經濟巨人在很大程度上還游離於世界政治之外。但美國的力量已經 

開始隱隠約約地籠罩着世界體系，並將成為其中舉足輕更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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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與斯大林的出生及早年生活有關的重要地緣政治事實——統、 

的工業化的德國、穩固的工業化的日本、比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都 

要強大的美國一會動搖沙皇政權的核心，而且將來也會擺在斯大林 

面前。當然，年幼的索索•朱加施維里不可能知道正在塑造着他的世界 

的地緣政治進程。同時，在1880年代的哥里，驕傲的貝索•朱加施維 

里剛剛做了父親，他似乎幹得還不錯，僱了兩個學徒。兩人中有一個記 

得，這家人的日子過得好像很一般，吃的東西除了土豆和核桃餡茄子卷 

(baJrijaninigvzit)之外，主要就是赤豆｛lobbio)和扁麵包(如祯)5但在朱 

加施維里的桌子上，總是可以看到黃油。‘°另一位學徒、只比索索小一 

歲的瓦諾•胡特希施維里(海oKhutsishvili)有段時間就像收養的兄弟一 

樣。31音樂充滿了這個家，凱可總是用複調和聲為索索唱些格魯吉亞民 

歌。貝索就像大部分格魯吉亞男人一樣，會演奏一些傳統的樂器，比如 

雙簧的杜讀管(血如&，他在自己的婚禮上演奏過)。不過，貝索好像總是 

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現在幾乎找不到描寫他的第一手資料。有人回憶 

20 説，他「瘦瘦的，個子中等以上，長臉、長鼻子、長脖子，留有髭鬚， 

頭髮烏黑」。後來，也有其他各種各樣的人被認為是斯大林的I■親生」父 

親。但是有兩個親眼見過他們的人都認定索索和貝索簡直是一模一樣。H 

不管貝索身為父親做得怎樣，也不管他跟凱可的結合起初的前景如 

何，這場婚姻解體了。多數傳記作家通常都按照凱可的説法，把婚姻 

的破裂歸咎於貝索的酗酒和心魔，斷言貝索要麼是個天生的酒鬼，要麼 

是在他的頭生子夭折後養成了借酒澆愁的習慣，而且一發不可收。为有 

可能是這樣，但在最初的悲劇過後，尤其是在索索出生後，貝索的作 

坊好像還經營了一段時間。當然，有可能是他做的格魯吉亞傳統式樣 

的鞋子競爭不過歐洲的新式鞋子。"但也有可能是仍然年輕漂亮的凱可 

招惹是非，跟一些已婚男人調情：雅科夫•葉格納塔施維里，哥里的 

酒館老闆和摔跤冠軍；達米安•達夫里舍維(Damian Davrishevi) ＞哥里 

的警官；克里斯托弗爾•恰爾克維阿尼，哥里的神父——他們全都捲入 

了謠言，被説成未來的斯大林的生父。現在連凱可是否輕浮都弄不清 

楚，更別説放蕩了。在嫁給貝索這個手藝人的時候，她原本就懷有抱 

負，因而有可能是她看上了更體面的男人，也有可能是她成了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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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物。少目前還缺乏可靠的證據説明未來的斯大林的母親可能與他人有 

染。不過在當時，關於凱可放蕩的流言在哥里是傳開了。貝索開始罵 

兒子是「凱可的小雜種」，有一次他好像一壕想掐死自己的老婆，一遂 

罵她是「妹子」(一個很普通的形容詞)。拓據説貝索曾經有意砸壞葉格 

納塔施維里的酒館，並攻擊警察局長逹夫里舍維，而達夫里舍維則有可 

能勒令貝索離開哥里。1884年左右，貝索真的去了梯弗利斯，受僱於 

亞美尼亞人開的阿傑利哈諾夫(Adelkhanov)皮革廠。

不管是誰的錯，這個家總歸是破了。”到1883年，凱可和小索索開 

始了居無定所的生活，在此後十年襄至少搬了九次家，而這還不是這個 

男孩唯一的不幸。就在父親離開的同一年，小索索染上了天花。那次 

流行病給哥里的許多家庭都造成了嚴重的創傷，鄰居葉格納塔施維里的 

六個孩子死了三個。凱可向一位女信仰治療師(向th healer)尋求幫助。 

索索熬過了高燒，但臉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還得了一個綽號「麻子」 

(Chopura)。有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1884)，也就是索索六歲的時候， 

他的左肘和左肩開始畸形發育，影響了左臂的功能。人們提出了各種 

各樣的原因：乘雪橇或摔跤時出了事故；被馬車撞了，接着又因為傷口 

感染引起血液中毒。％索索的確在哥里的羅馬天主教堂附近被一輛(在 21

哥里)很少見的四輪馬車撞過，當時或許是因為他和其他男孩在玩膽小 

鬼遊戲，想要抓住車軸。功不過，他的手臂萎縮可能還有遺傳方面的原 

因。要是那樣，肘部的狀況就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糟。但凱可總 

是有辦法。為了維持兩人的生活，她為別人漿洗縫補衣服，為他們—— 

包括葉格納塔施維里——收拾屋子，而索索也經常在那裏吃飯。1886 

年，她和索索搬到恰爾克維阿尼神父家的樓上，而後者是貝索以前的酒 

友。這次搬家可能是囚為窮困所迫，但也可能是另有所圖：凱可懇求 

恰爾克維阿尼讓索索在1886年秋季——屆時他就快八歲了——進入哥里 

的教會學校。要是不行，她就央求神父，在神父幾個十來歲的兒子給 

他們的妹妹——她有可能成了年輕的斯大林的初戀對象——上俄語課的 

時候，讓索索也參加。

凱可的計劃成功了，當然5那也是因為索索自己上進。傳記作者 

們經常指出，未來的斯大林是哥里「街頭幫派」的頭目，彷彿在高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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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其他地方，街頭奔跑對男青年而言有某種特別的意義。40更準確地 

説，他的特別之處在於對讀書的熱愛和自學能力，這兩點推動着他不斷 

進步。1888年9月，他在將近十歲時和大約150個幾乎全都七八歲的男 

童一起，參加了教區學校的預備課程，這是格魯吉亞男童都必須參加 

的。預備課程要讀兩年，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將俄語學得非常好， 

只用了一年時間就通過了。1889年秋天，他開始在學校學習四年的主 

幹課程，好學和動聽的男中音為他贏得了學校的獎勵一 這個男孩來 

説，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結果，至少在白天的部分時間他終焚 

可以擺脱母親的控制了。但是在1890年1月6日主顯節——正教會是當 

作耶穌在約旦河受洗來慶祝的——期間，一輛失控的四輪馬車在哥里衝 

進旁觀的人群，而教會學校的唱詩班剛好就站在那裏。第二次挨撞！ 

「索索想要跑到街對面，可沒來得及，」哥里教會學校唱詩班的老師西 

蒙•戈格利奇澤(Simon Goglichidze)回憶説，「馬車撞到了他，車上的 

一根連接用的杆子打在他的臉上。_T索索暈了過去，被人抬到家裏。 

未來的斯大林在11歲時離死亡有多近，我們永遠無從得知。42馬車夫 

被關了一個月。幸運的是，戈格利奇澤最後説，車輪只是從孩子的腿 

上輾過去，不是頭上。43但事故對於未來斯大林的步態造成了永久性的 

影響，讓他又得了一個綽號——「跛子」(Geza)。

貝索好像也回去了，帶着受傷的兒子到梯弗利斯就醫；凱可似乎 

陪着他們，還在索索康復期間搬到了醫院。44有可能就是這件事引發那 

個被反覆談論的故事，説貝索「綁架」了兒子，因為鞋匠堅決反對兒子 

上學。45事情的真相現在還不清楚。貝索似乎在一年前，即1889年， 

就已經放出話來，説是想要把兒子搶走，不讓他上學，但有可能經人 

勸説，並沒有那麼做(或者是被迫很快又把兒子還了回來)。但「綁架J 

也許只是指1890年的這樣一件事，即索索康復後，貝索就把他留在梯 

弗利斯，讓他在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當學徒。那家大型企業是亞美尼 

亞大資本家格里戈里•阿傑利哈諾夫在1875年建立的，當時貝索還住 

在哥里。阿傑利哈諾夫岀生在莫斯科，後來搬到梯弗利斯，在1870年 

代成為梯弗利斯由亞美尼亞人控制的信貸協會的會長。阿傑利哈諾夫 

工廠裝備了機器，從1885年開始，每年可以為帝國軍隊生產5萬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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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0萬件毛推披風。皮革廠的年收入超過100萬盧布，這在當時當地 

可是一筆巨款。46貝索和兒子在梯弗利斯老城區租了一間便宜的房子， 

J起走過馬特克瓦里河上的鐵橋去上班，途中要經過而立在高高峭壁 

上的中世紀麥捷希教堂，俄羅斯帝國已把那裏改成了監獄。"像索索 

~樣，阿傑利哈諾夫的工人很多都是未成年人，通常是成年工人的孩 

子，他們的父親指望他們多掙點工資，這種做法在梯弗利斯的工廠很 

常見。"換句話説，貝索是想讓兒子像他那樣學門手藝，這雖然自私， 

也算正常。49

由於自己父親的緣故，全世界無產階級未來的領袖與討厭的工廠生 

活產生了最初的衝突。阿傑利哈諾夫的工廠有醫務室，這是梯弗利斯 

其他皮革廠沒有的福利，但這裏勞動時間長、工資低而且工作不穩定。 

機械化一方面減少了貝索那種獨立手参人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讓工廠需 

要的勞動力日漸減少。另外，阿傑利哈諾夫的成年鞋匠是一幫很粗暴 

的傢伙，會欺負年輕人。索索作為學徒，或許只能給一些老工人跑跑 

腿，連學習做鞋的機會都沒有。他肯定聞到過潮濕的地下室中腐爛的 

生皮所散發的惡臭，那可比他母親過去努力照料(卻未能照料好)他的 

那個地窖的氣味難聞了不知多少。要是索索•朱加施維里繼續待在阿 

傑利哈諾夫工廠，做一個當學徒的無產者，或者是跑掉，流落街頭，很 

可能就不會有未來的斯大林了。可正如所有的傳記作者都注意到的， 

凱可催促她在教會方面的熟人幫她把親愛的兒子要了回去。這一點跟 23 

克拉拉•希特勒(Klara Hitler)非常相似。克拉拉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她希望兒子阿道夫成為神父，而凱可•格拉澤也相信兒子索索注定要 

成為正教的神父，這是廢除農奴制為他這種出身卑微的孩子打開的通 

道。‘°這個孩子之所以能回到憑藉嚴格的學習和自我完善向上發展的道 

路，要歸功於他堅定的母親。

凱可毫不妥協。她拒絕了梯弗利斯教會當局提岀的辦法：讓索索 

繼續跟父親待在一起，同時還讓他加入梯弗利斯教會學校的唱詩班。 

除了讓索索回到哥里，參加1890年9月開始的下一學年的學習，她甚 

麼都不願接受。5,在一個父權觀念根深蒂固的社會，她能戰勝自己的丈 

夫，既是因為家人朋友的支持一也們站在這個女人一邊——也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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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本人的支持；他在父母的拉鋸戰中，在做神父（上學）還是做鞋匠 

的問題上，選擇了上學，因而也選擇了母親。跟貝索不同，凱可為了 

讓他有衣服穿，為了讓他交得起學費，願意做任何事情。約瑟夫•「索 

索」•伊列馬施維里（loseb "Soso" Iremashvili）是在教區學校操場上摔跤 

時遇到未來的斯大林的，他回憶説他的朋友「只愛一個人，那就是他媽 

媽」。女凱可也愛他。但我們不能把她理想化。她也喜歡發號施令。「斯 

大林的嚴厲是從他媽媽那裏遺傳的，」後來成了這位專政者衞隊中低級 

別成員（負責酒和食品）的另一位哥里時代的好友回憶説，「他的媽媽葉 

卡捷琳娜•格拉澤，是個非常嚴厲的女人，而且總的來説很難相處。广 

至於貝索，他似乎跟在老婆孩子後面回到了哥里。要是那樣，這可不 

是他第一次懇求凱可和解了。但1890年索索的康復和在梯弗利斯工廠 

當學徒這件事，標誌着他們的婚姻最終破裂。54貝索拒絕給家人經濟上 

的支持（姑且不論這一説法的真假），而索索在回到哥里的學校後，因 

為家人無力支付25盧布的學費而被開除了。從現有的證據來看，雅科 

夫•葉格納塔施維里叔叔介入，還清了債務。

雅科夫叔叔成了索索尊敬的代理父親。55有件事一直被人們津津樂 

道，那就是年少的斯大林曾經對一部有名的小説《弑父》（7^泓， 

1882）十分着迷。小説作者亞歷山大•卡茲別吉（Aleksandre Qazbegi > 

1843-1893）是格魯吉亞王公的後代（他的祖父參與過俄羅斯對格魯吉亞 

的兼併，為此得到了一座山作為釆邑）。被卡茲別吉的小説當成靶子的 

24 俄羅斯帝國當局將其列為禁書，結果反倒大大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小説

中，農民的兒子亞戈（Iago）和一位美麗的姑娘努努（Nunu），不顧家人的 

反對墜入情網，但是，一位與俄羅斯帝國勾結的格魯吉亞官員姦污了努 

努，以捏造的罪名把亞戈關進監獄。亞戈最要好的朋友柯巴（Koba）是一 

個勇敢、寡言少語的山民3。岫，他發誓要報仇一「我要讓他們的 

母親哭泣! J —於是就為亞戈策劃了一次大膽的越獄行動。然而那位 

格魯吉亞官員的手下殺害了亞戈。努努也悲傷而死。立誓復仇的柯巴追 

蹤並處死了那位囂張的官員一「是我，柯巴！」一大致合理地伸張了 

正義。柯巴是小説中唯一的倖存者，比他的敵人和朋友活得都長。柄在 

青年斯大林的幾十個化名一括短暫用過的貝索施維里（Besoshvili，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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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貝索的兒子）一之中，「柯巴」用的時問最長。「他把自己叫做『柯 

巴』，而且不讓我們叫他別的名字，」兒時的朋友約瑟夫•伊列馬施維 

里回憶説，「當我們叫他『柯巴』的時候，他的臉上就會露出自豪、愉快 

的神色。」*這就是那個男孩 。關於他，有個朋友回憶道，「作為他的朋 

友，我們經常看到索索……左肩略微前探，右臂稍有點兒彎曲，手裏夾 

着香煙，急匆匆地穿過街頭的人群。」復仇者「柯巴」（在突厥語中有不可 

屈服的意思）肯定要比「麻子」或「跛子」聽起來讓人舒服。但有必要強調 

的是，索索•朱加施維里的代理父親雅科夫•葉格纳塔施維里的綽號也 

叫柯巴，那是他的格魯吉亞名字雅各比（也kobi）的昵稱。

貝索的缺點我們已經説得太多了，而雅科夫•「柯巴」•葉格納塔 

施維里的支持卻説得不夠。索索•朱加施維里早年生活中的暴力也説 

得太多了。貝索打兒子是因為憤怒、屈辱或者根本就沒有原因；龍愛 

孩子的凱可也打兒子。（貝索打凱可，凱可有時也因為貝索喝醉了而 

把他痛打一頓。）储自然，人性中的相當一部分被父母一方或雙方打沒 

了。哥里並沒有某種特別暴力的東方文化。當然，在一年一度的復活 

節前一週禮拜一的紀念儀式上，為了讓人重溫1634年趕走波斯穆斯林 

的場面，夜裏必定會有一場全城參與的赤手空拳的打鬥。小城按族群 

分成不同的隊伍，拳手的數量達到上千人甚至更多，而為這種鬧哄哄的 

比賽擔任裁判的是一些喝得醉聴醺的神父。在成人加入之前，孩子們 

率先揮動拳頭，而這襄面不會少了索索次但這種節日期間的暴力—— 

魯莽地揮拳互毆，繼而草草地互相擁抱——是俄羅斯帝國的一大特色， 

從烏克蘭的市鎮到西伯利亞的村莊都是如此。哥里也絲毫不顯得突 

出。而且年少的斯大林所從事的其他一些暴力活動在男孩當中也很常 

見。摔跤比賽在哥里很受歡迎，而在操場的學生當中，瘦削而肌肉發 

達的索索雖然左臂萎縮，可力氣大得很，據説打起來十分勇猛——就是 

手段有點骯髒。據説即便是同最強壯的對手較量他也不會發怵，雖然 25 

偶爾會被打得推頭轉向。但索索顯然是想贏得同他有名的代理父親一 

樣的名聲，因為在其族長的帶領下，葉格納塔施維里的族人都是哥里的 

摔跤冠軍。「小斯大林的拳擊和摔跤都小有名氣。」警察的兒子約瑟夫• 

「索索」•達夫里舍維（Iosif "Soso" Davrishevi ）回憶説。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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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貝索的軌跡卻在繼續下行。在讓兒子重新回到阿傑利 

哈諾夫皮革廠的努力失敗後不久，他似乎就離開了那裏。他想在梯弗 

利斯亞美尼亞人的巴扎（bazaar） *擺攤修鞋碰碰運氣，好像也不成功。 

之後關於他的生活就沒有甚麼可靠的消息了 ；有人説貝索最後成了流 

浪漢，也有人説他在一個補衣店裏繼續幹着老本行。6,未來的斯大林後 

來輕描淡寫地説到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説那是因為他父親的社會 

地位每況愈下造成的。「我父親並非生來就是無產者，他開過店，收過 

徒，他是個剝削者，」1938年3月，他對紅軍指揮員説道，「我們生活得 

一點也不差。在我十歲的時候，他甚麼都沒了（*”•/汕），成了一個無 

產者。我要説的是，他對於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並不高興。他一直抱 

怨説他的命不好，成了無產者。但對他來説是不幸的事情，讓他變得 

一無所有的事情，卻成了我的一個優點（沮质能）。真的'這是件有趣的 

事情（笑聲）。产事實上，貝索的名字從來沒有從季季利洛村社的名冊 

上劃掉，因此，他仍然是農莊的一員，貝索也把這一法律地位傳給了兒 

子（直到1917年，斯大林在沙皇政府國內通行證上的記錄都是如此）0 

這位未來的蘇聯領導人雖然從法律上來講是個農民，並且在事實上是工 

人的兒子，可他本人卻在凱可和雅科夫「叔叔」的支持下'地位不斷上 

升，進入了小知識分子的行列。

對上帝的信仰

1890至1891學年回到學校時，索索因為馬車事故而不得不留級， 

但他以更大的決心投入到學習中。據説他上課從不遲到，空閒時候都 

在埋頭讀書一這些後來的回憶，聽上去像是真的。包「他很能幹，總 

26 是第一個到班上」，他以前的一位同學回憶道，還説「他在所有的遊戲

和娛樂活動中〔也〕都名列前茅」。有些同學還回憶説，當一些格魯吉亞 

男孩因為講母語而受到責罰面壁思過的時候，索索顯得很不服氣；有

•编註：集市、農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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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記得，他毫不害怕為了別的同學去找身穿威風凜凜的國家制服（帶 

有金鈕扣的短上衣）的老師交涉。要是索索真的代表別的男孩跟老師交 

涉，有可能是因為他被綽號「憲兵」的俄語老師挑選為班長，負責加強 

紀律。作為中問人，不管他扮演了甚麼角色，所有老師，包括格魯吉 

亞族的老師，都喜歡索索的勤奮和熱心。仅他會唱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的 

民歌，還有柴可夫斯基的歌曲；他學習教會斯拉夫語和希臘語；他被選 

中在教堂朗誦祈禱詞、唱聖歌。在學校獎勵給他的大衞〈詩篇〉上有這 

麼一段贈言：「因進步突出、行為優秀和在『詩篇』的背誦方面表現優異 

而獎給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砧有位同學對索索和唱詩班的其他男孩 

大加讚賞：「他們穿着白色的法袍，跪在地上，仰起頭，用天使般的聲 

音唱着晚禱，而其他男孩則匍匐在地，心中充滿來自天國的喜悦。」的

事情也有平淡的一面：儘管凱可一度在當地一家「高級」服裝店做 

過正式的女裁缝，最後在一間公寓（位於哥里的教堂大街）安頓下來， 

為了維持開銷，她要為學校打掃衞生（每月10盧布）。可能還在校長家 

裏做過傭人。印但索索很快就因為學業優異而被免去學費，而且每月還 

能得到一些津貼，開始是3盧布，後來漲到3.5盧布，再後來漲到7盧 

布。這或許是最好的證據，説明這個單親家庭的孩子當時表現十分突 

出，是哥里最優秀的學生之一。68 1894年春天他畢業時年齡已經很大 

了，15歲半。他本可以更進一步，繼續到哥里師範學校學習。擺在而 

前的還有一個更好的選擇：唱詩班老師西蒙•戈格利奇澤即將調到梯 

弗利斯的沙皇亞歷山大師範學校，説他可以把自己在哥里的明星學生帶 

去，而且可以享受到夢寐以求的全額國家獎學金。這對一個貧困家庭 

來説非同小可。可索索參加了梯弗利斯神學院的入學考試，想要成為 

神父。他在考試中幾乎科科優秀一《聖經》、教會斯拉夫語、俄語、教 

義問答、希臘語、地理、寫字（雖然算術不行）——獲得了錄取。夢想 

成真。梯弗利斯神學院，還有那座城市招收富家子女的世俗的精英高 

中，是高加索的最高學府，因為俄羅斯帝國政府不贊成在那裏辦大學。 27

神學院六年的課程（通常從14歲開始）下來，至少可以做一名教區神 

父，或者在格魯吉亞農村做一名鄉村教師；對於那些還想往高處走的人 

來説，則可以把神學院作為跳板，到帝國其他地方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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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弗洛伊德學説的傳播，傳記作品普遍開始突出苦難童年的影 

響。的哪怕是對於那些真的有過苦難童年的人來説，這種做法也顯得 

過於牽強。未來的斯大林的童年當然很不容易：疾病和事故，被迫搬 

家，經濟困窘，不爭氣的父親，關愛自己但十分嚴厲、謠傳是妓女的母 

親。但在成年之後，當這位專政者內心充滿怨恨，而那種怨恨又將決 

定他大部分革命同僚命運的時候，他並未對父母以及自己早年的經歷表 

示過特別的憤怒。克里姆林宮未來的領導人沒有經歷過恐怖的伊萬或 

彼得大帝（Peter I）童年時經歷的那種血腥的宮廷陰謀（雖然他常把自己 

同他們相提並論）。伊萬三歲的時候父親生廊子死了，七歲的時候母親 

死於暗殺。恐怖的伊萬這位（讓攝政們弄得）成了孤兒的沙皇淪落到乞 

食的地步。親眼見到精英們以自己的名義爭權奪利、互相殘殺，讓伊 

萬擔心自己也很快會悲慘地死去。年輕的伊萬喜歡剪掉鳥的翅膀，喜 

歡把貓和狗扔出屋子。彼得大帝四歲時沒了父親。那以後，這個孩子 

的性命就處在同他父親的兩個寡妻有關的敵對宮廷派系的威脅下。彼 

得十歲時成為沙皇，落敗的一派發動叛亂，年少的他目睹母親的親戚和 

朋友被扔在舉起的長矛上。有些分析家的確是誇大了伊萬和彼得可怕 

的童年，為他們常常是殘忍的統治提供了偽心理學的解釋。不過，對 

於年少的朱加施維里，充其量只能説，他或許看到過父親曾經拿着刀追 

趕自己的母親。

同伊萬和彼得的經歷相比，未來的斯大林的童年苦難算得了甚 

麼？再來看看謝爾蓋•科斯特里科夫（Sergei Kostrikov）早年的生活吧， 

他後來在革命時的化名是基洛夫（Kirov），而且成了斯大林最親密的 

朋友。1886年岀生於俄國中部維亞特卡省’一個小城的基洛夫，後來 

被認為是斯大林當政時期黨的領導人中最受歡迎的人之一，但他的童 

年十分艱難：七個兄弟姊妹有四個在嬰兒時就夭折了，父親是個不顧

*编註：此處「省」所對應的原文Fprovince]，指代了俄語襄兩個不同的行政區割概念：一是 

gubemiya （英文翻譯為fprovinceJ或「governorarej，中文翻譯為「省」），一是oblast （英文為 

[province] ＞中文為「州」或「省」）。對於原文中的FprovinceJ »作者指明為oblas【的幾處翻譯 

為「州」，其他均翻譯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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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死活的酒鬼，母親死於肺結核時，他只有七歲。基洛夫是在孤 28 

兒院長大的。"格里戈里•「謝爾戈」•奥爾忠尼啟則（Grigol “Sergo” 

Orjonikidze） »斯大林的核心圈子中的另一位重要成員，身世也差不 

多。他的母親在他還是嬰兒時就去世了，十歲時，父親也去世了。相 

比之下，年輕的斯大林有一個寵愛他的母親，還有就像許多關於那一 

時期的回憶錄提到的各種各樣的良師。凱可娘家的很多人就住在附 

近，包括她的兄弟吉奥（Gio）和吉奧的孩子們（凱可的另一個兄弟桑德 

拉〔Sandala〕後來被沙皇警察殺害了）。而即便是貝索在1890年的監護 

權大戰中失利之後，貝索家族的人（他姐妹的孩子）和斯大林也還有來 

往。,家庭是格魯吉亞社會的黏合劑，索索•朱加施維里不但有他自己 

的大家庭，還有葉格納塔施維里一家（和達夫里舍維一家）給予的代理 

親屬關係。小城哥里的人互幫互助，形成了一個聯繫緊密的共同體。

除了大家庭和哥里的學校教育（那是向上的通道），未來的斯大林 

的童年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可取之處:對上帝的信仰。他極度貧困的家 

庭必須每年給正教神學院交付昂貴的學費（40盧布「和食宿費（100盧 

布），還有作為校服的白色法衣的費用。16歲的朱加施維里申請並且獲 

得了部分獎學金：食宿免費。”凱可為學費的事情向索索的代理父親柯 

巴•葉格納塔施維里求助。大柯巴既然有錢把存活下來的兩個親生兒 

子送到莫斯科上中學，自然也供得起小柯巴（索索）。但是，如果富有 

的葉格納塔施維里等人停止對索索的支持，或者神學院的俄羅斯人院長 

取消了部分國家獎學金，朱加施維里的學業就會陷入困境。他冒着很 

大的風險，拒絕了唱詩班老師戈格利奇澤安排的世俗師範學校的全額獎 

學金。這其中的原因想必在於，不僅凱可是個虔誠的人，就連她的兒 

子也是。「在他上學的頭幾年，」蘇聯時代出版的一本回憶錄承認，「斯 

大林是個非常虔誠的信徒，參加所有的宗教儀式，參加唱詩班……他 

不僅遵守所有的宗教禮儀，還總是提醒我們要去遵守。」”在神學院的 

修士中間學習，或許未來的斯大林自己也想成為修士。但在俄羅斯帝 

國以及更廣闊的世界中發生的變化，開啟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第二章

拉多的門徒

其他人依靠我們的勞動為生；他們喝我們的血；壓迫者用我們的妻 29 

子、孩子和親人的眼淚來解渴。

——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散發的格魯吉亞語

和亞美尼亞語傳單-1902年'

梯弗利斯美麗迷人，令人難以忘懷。5世紀時在一處山谷中建立 

的梯弗利斯一這是它的波斯名字，也用在俄語中一從6世紀開始 

就成了格魯吉亞歷代國王居住的地方，它比古基輔還要早幾百年，更 

別説暴發戶似的莫斯科或聖彼得堡。在格魯吉亞語中，或許因為傳説 

中的溫泉，這座城市被稱為第比利斯（意思是「溫暖的地方」）。（「我 

不能不説，」一位19世紀的訪客熱情地説道，「哪怕是君士坦丁堡的 

浴場也趕不上這座城市的浴場。」）21801年俄國兼併東格魯吉亞時， 

梯弗利斯約有2萬居民，其中亞美尼亞人足足有四分之三。到19世紀 

末，梯弗利斯的人口迅速增長，達到16萬，其中亞美尼亞人相對較多 

（38%），其次是俄羅斯人和格魯吉亞人，還有少量的波斯人和土耳其 

人。3城裏的亞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和波斯人社區依山而建，梯田 

〜般的房子和層層疊疊的陽台，風格頗似奧斯曼巴爾干（Balkan）或薩 

洛尼卡（Salonika）。相比之下，建在平地上的俄羅斯人聚居區顯得十分 

突出，有寬敞的林蔭道，還有氣派的總督府、歌劇院、最好的古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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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dassical gymnasium） *' 俄羅斯正教教堂、俄國官員Icbinotmiki）和亞 

美尼亞上層資產階級｛haute bourgeoisie）的私宅。在1860年代的大改革 

中，帝俄設立了市政管理機構，開始實行選舉權受限的選舉。在有資 

格參加梯弗利斯市政選舉的那些人當中，富裕的亞美尼亞人佔了絕大 

多數，結果，亞美尼亞商人控制了市杜馬（duma）。但他們控制不了帝 

30 國行政部門，那是由指派的俄羅斯人、德意志人和波蘭人管理的，而

且常常依靠格魯吉亞貴族，後者利用擔任公職的機會變得富裕起來。4 

不過，由於僅佔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一定程度上格魯吉亞人在自己 

的首都仍然處於下風。

城市的權力分配是件引人關注的事情。寬敞的戈洛溫（Golovin）大 

街——它得名於一位俄國將軍——綠樹成蔭，店招上不但有俄文，還有 

法文、德文、波斯文和亞美尼亞文。出售的貨物既有附近伊朗（大不里 

士 （Tabriz））的地毯，也有巴黎的時裝和布哈拉的絲綢。伊朗的地毯可 

用來區分室內空間，巴黎的時裝和布哈拉的絲綢可用來彰顯社會等級。 

相比之下，在波斯要塞的廢墟之下，在亞美尼亞人和波斯人迷宮一般的 

巴扎裏，「大家就像在自家的臥室，洗頭、刮臉、理髮、穿衣、脱衣」， 

對於這些很容易讓人迷路的、擠滿了銀匠店和供應烤肉及廉價葡萄酒的 

小吃攤的地方，有本俄文指南説。熠鞍人（阿塞拜疆人）的毛拉（muUah）t 

裹着绿色和白色的頭巾，波斯人穿着寬鬆的長袍，戴着黑色的毛皮帽 

子，頭髮和指甲染成紅色。&有位觀察家描寫了一處典型的廣場（自由 

廣場）——1890年，索索•朱加施維里和父親一起在廣場附近暫住過一 

段時間一説那是「人和牲口、羊皮帽子和光頭、土耳其蟹帽和鴨舌帽 

攪在一起的地方」，谖説「大家吵吵嚷嚷、橫衝直撞、放聲大笑、賭咒 

發誓、推操擁擠、唱歌、幹活 '握手，操各種語言和口音」。7但是， 

除了富有東方情調的喧鬧的街頭一這讓指南之類書籍的作者嘖嘖稱奇 

―從1870年代到1900年的那些歲月，還見證了鐵路和其他工業化措 

*編註：指一種培養學生進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學。

t編註：意為『先生」或「老師」，伊斯闌文化中的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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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帶來的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以及在越來越多的雜誌和現代運輸方式 

所建立的聯繫的推動下，格魯吉亞民族意識的覺醒。到1900年，梯弗 

利斯已經形成了一個數量雖小卻很重要的知識階層，以及不斷壯大的產 

業工人階級。15

正是在這種日漸現代化的城市環境中，1894年回到梯弗利斯的朱 

加施維里進入了神學院並長大成人，不過他沒有成為神父，而是成了 

馬克思主義革命者/ 1880年代傳入格魯吉亞的馬克思主義，似乎提供 

了一個充滿確定性的世界。但朱加施維里不是靠自己發現馬克思主義 

的。意志堅定的激進分子、20歲左右的弗拉基米爾•「拉多」•克茨霍 

維里（Vladimir "Lado" Ketskhoveli J生於1876年）是未來的斯大林的革命 

導師，斯大林在回首往事時也稱自己為拉多的門徒。”拉多出身於哥里 

城外一個鄉村神父家庭，在六個孩子中排行第五。在哥里的教會學校 

和後來的梯弗利斯神學院，拉多比朱加施維里高三個年級，在學生中威 

信很高。在拉多的影響下，年輕的朱加施維里一&已經是個精力旺盛 

的自學者——找到了自己終生的事業，要成為鼓動家和教師，幫助蒙昧 31 

無知的民眾認識到社會的不公並找到所謂的靈丹妙藥。

格魯吉亞文化民族主義者

同小城哥里相比，高加索首府是一派早期現代性的盛大景象，但約 

瑟夫•朱加施維里並沒有很關注這座城市，至少在一開始沒有。他身 

邊的世界，也就是神學院，別稱「石頭口袋」，是座四層的堡壘，帶有 

新古典主義風格的主立面。如果説那所最好的古典中學處在當地教育 

等級體系的塔尖，那這所對於寒門子弟來説更容易入讀的神學院也不 

差。大樓位於埃里溫廣場戈洛溫大街的南端，1873年，正教會把大樓 

從一位大糖商（康斯坦丁 •祖巴拉施維里〔Constantine Zubalashvili〕）手 

裏買來，做了神學院的新家。幾百名學生住在頂樓的開放式宿舍，每 

天過着按部就班的生活，通常是從早上7時到晚上10時。晨鐘響起， 

他們先做早禱，然後喝茶（早餐），課要一直上到下午2時，中午的正餐 

在3時，然後只能在外面待大約一個小時，5時點名，做晚禱，8時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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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量不多的晚餐），做作業，熄燈。「我們感覺就像犯人一樣，關在兵 

營裹，白天黑夜轉個不停门哥里的另外一個I■索索」5同年輕的斯大林 

一樣從哥里教會學校進入神學院的約瑟夫•伊列馬施維里回憶道。"除 

了偶爾請假回一趟各自的老家，只有週日才有些空閒時間，不過也要等 

到正教儀式結束後，這就是説，要在石頭地磚上站三四個小時。出入 

劇院或其他褻瀆神明的地方是被禁止的。但有些學生會在晚點名過後 

冒險溜到城裏，儘管晚上要抽查宿舍，以便抓住自慰或者借助燭光看違 

禁讀物的學生。

對於這些習慣了家人的寵愛和無拘無束在街頭玩耍的十來歲的學生 

來説，按部就班的日子肯定讓人沮喪，但神學院還提供了很多跟同學一 

起熱情討論的機會，討論存在的意義和他們自己的前途，以及書本和學 

問上的發現。當然，重點是神聖的文本，以及教會斯拉夫語和俄羅斯 

帝國的歷史。約瑟夫•「索索」•朱加施維里——此時「約瑟夫」按照俄 

羅斯化的形式拼作Iosif* —顯得很適應，表現很好。他成了學校唱詩 

班的領唱男高音。這一成就十分突出，因為那些男孩要在禮拜和為禮 

拜所做的準備上花費大量的時間。他還成了一個如饑似渴的讀者，開 

始記下想法和觀點。在課堂上，他得到的成績大多是4分（B），在宗敎 

歌曲演唱方面得的是5分（A），還因為偶爾在歌劇院演唱掙個5盧布。 

開頭幾年，他只是期末的作文和希臘語得過3分（C）。他在指揮上得了 

最高分（5分）。作為新生，朱加施維里在29人中排名第八；到二年級， 

他上升到第五。但在第三年，也就是1896至1897年，他（在24人中）的 

排名下滑到第16名，到第五年，他（在23人中）排在第20名，而且經 

文不及格。12由於教室座位是按學習成績安排的，他的課桌不停地向後 

移，離講台越來越遠。就連他摯愛的唱詩班也不再能引起他的興趣， 

這當中的部分原因在於經常發作的肺病（慢性肺炎）。”但他興趣減退和 

成績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推動現代化的各種力量以及政治上的反作用所 

造成的文化衝突。

'譯註：原來拼作lo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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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即朱加施維里出生後的第二年，兩位格魯吉亞貴族作家， 

伊利亞•恰夫恰瓦澤公爵（IlyaChavchavadze，生於1837年）和阿卡基• 

策列鐵里公爵（Akakilereteli，生於1840年），成立了格魯吉亞掃盲協 

會。格魯吉亞人由許多不同的群體組成，比如卡赫季人、卡爾特利人、 

伊梅列季人、明格列爾人，他們擁有共同的語言，恰夫恰瓦澤和策列鐵 

里希望通過學校、圖書館和書店，推動一體化的格魯吉亞文化的新生。 

他們保守的民粹主義文化綱領，絕對沒有不忠於帝國的意思。m但是在 

俄羅斯帝國，從行政區劃的角度講，「格魯吉亞」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 

梯弗利斯和庫塔伊西兩個省｛gubernias），而且帝國當局態度強硬，書報 

審查人員禁止帶有「格魯吉亞J （Gruziya）字樣的俄文出版物。部分原因 

在於很多書報審査人員不懂格魯吉亞文一寫時用的既不是斯拉夫語 

字母也不是拉丁字母——實際上他們對於格魯吉亞文出版物還是非常寬 

大的，這就給格魯吉亞文的雜誌留下了許多空間。但是在推行俄羅斯化 

的梯弗利斯神學院，為了加強俄語教育，1872年就取消了格魯吉亞語教 

育。（格魯吉亞的正教儀式用的是教會斯拉夫語，它對於信眾而言非常 

難懂，在帝國那些以俄羅斯人為主的省份也是如此。）從1875年開始， 

這所格魯吉亞首府的神學院就不再教授格魯吉亞歷史。神學院的二十幾 

個教師全都是俄國總督正式任命的，其中有幾個格魯吉亞人，但大部分 

都是俄羅斯修士，而他們之所以被特意派到格魯吉亞，是因為抱有強烈 

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觀點。（有幾個後來加入了極右翼團體。）同時，除了 33 

另外招募吿密者作為耳目，神學院還聘用了兩位專職學監，要對學生實 

行「始終如一、毫不鬆懈的監督」，哪怕在學生的自由時間也是如此。”

因為I■不可靠」而被開除，這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卻違背了神 

學院的教育宗旨。針對高壓管理，梯弗利斯神學院的學生——他們中 

許多人都是正教神父的兒子——（在1870年代）開始編寫非法的時事通 

訊並成立秘密的討論「小組」。1884年，在梯弗利斯神學院有一個這樣 

的小組，其成員西爾韋斯特爾•「席爾瓦」•吉布拉澤（Silibistro “Silva” 

Jibladze，他在神學院低年級時就帶頭造過反）揭了俄羅斯人院長的耳 

光，因為那個院長罵格魯吉亞語是狗語。這些男孩十分清楚，格魯吉 

亞王國皈依基督教要比俄羅斯人早五百年，比羅馬人早一百年。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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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澤被判處在懲戒營關押三年。後來在1886年發生了一件寂動整個帝 

國的事情：另外一名被開除的學生用傳統的高加索短劍以化/诚）刺殺了 

梯弗利斯神學院院長。m六十多名學生被開除。「有人走得太遠，想寬 

恕這起刺殺事件，」格魯吉亞督主教向聖彼得堡至聖主教公會報吿説， 

「所有人內心裏都表示贊同。」"到1890年代，神學院的學生開始策劃罷 

課。在1893年U月的罷課中，他們要求改善伙食（尤其是在大齋期）， 

取消蠻不講理的監視制度，設立格魯吉亞語系，有權利用格魯吉亞語 

唱讃美詩。正在走向俄羅斯化的教會作出的回應是，開除了87名學 

生，包括領導罷課的17歲的拉多•克茨霍維里，並在1893年12月關閉 

了學校。’9 1894年秋天，神學院復課，有兩個班的一年級學生，分別是 

1893年和1894年招收的，而後者就是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所在的班級。

未來的斯大林剛來的時候，神學院的紀律依舊十分嚴厲，但也作了 

諷步，重新開設了格魯吉亞文學和歷史的課程。1895年夏天，在第一 

年過後，16歲半的朱加施維里帶着自己用格魯吉亞文寫的詩歌，未經 

神學院允許，直接找了從事出版工作的貴族伊利亞•恰夫恰瓦澤。恰 

夫恰瓦澤的《伊比利亞報》（伊比利亞指東格魯吉亞）的編輯，發表了朱 

加施維里的五首詩，署名是被廣泛使用的、代表「約瑟夫」（loseb/Iosif） 

的格魯吉亞語昵稱「索謝洛」。2°這些詩除了別的主題外，還描寫了（自 

然和人類中的）暴力與（鳥類和音樂中的）溫柔之間的鮮明差異，以及一 

位被自己的人民毒死的漫遊詩人。另一首詩是獻給青年斯大林最喜愛 

34 的詩人、格魯吉亞貴族拉斐爾•葉里斯塔維公爵（Rapid Eristavi） 50歲生

日的。力這位專政者後來説過，葉里斯塔維的詩「美麗、深情而悦耳」。 

他還説應該把公爵稱為格魯吉亞的夜鶯——這一角色或許是朱加施維里 

自己渴望扮演的。朱加施維里充滿深情的第六首詩〈老妮妮卡〉，1896 

年發表在《犁溝報》上，那是另一個名叫格奧爾吉•策列鐵里（Giorgi 

Tsereteli ＞生於1842年）的人擁有的雜誌。它描寫了一位帶有英雄色彩 

的賢人給「自己孩子的孩子訴説往事」。總之，朱加施維里也捲入了世 

紀末格魯吉亞激動人心的覺醒大潮。

影響青年朱加施維里的那種時代精神，在《蘇麗珂》（1895）——或 

《親愛的》一這首詩中得到了生動的表達，它講的是失去的愛人和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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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民族精神。格魯吉亞掃盲協會的聯合創始人阿卡基-策列鐵里寫的 

，蘇麗珂》，配上音樂後成了一首膾炙人口的頌歌：

我徒勞地琴找愛人的墳墓；

絕•望讓我陷入悲哀的深淵。

我忍不住哭泣着喊道：

「覩愛的・你在哪裏？」

荊棘叢中孤零零地

佇立着一株可愛的薔薇；

我雙目低垂，柔聲問道：

「是你嗎，我的愛人？」

可愛的花兒低須

顫抖着表示同意；

它那紅色的面頰，閃爍着

清晨天空灑落的淚水。22

斯大林在成為專政者之後，經常用格魯吉亞語或翻譯後的俄語唱 

《蘇麗珂》（它以這種形式成了蘇聯電台一首情意綿綿的主要曲目）。但 

是在1895至1896年，他不得不向正在推行俄羅斯化的神學院當局隱瞞 

自己成功發表格魯吉亞語詩歌的事實。

當然，民族主義是那個時代的特色。1889年出生在奧匈帝國萊茵 

河畔布勞瑙附近的阿道夫•希特勒，幾乎從生下來開始就受到俾斯麥德 

意志帝國的影響。希特勒的父親阿洛伊斯（Alois），一個擁有奧地利國籍 35

的熱忱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在奧地利一側的幾個邊境小城做過海關官 

員；母親克拉拉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對阿道夫關懷備至，因為她的五個 

孩子只活下來兩個，阿道夫是其中之一。希特勒三歲時隨家人一起搬 

至U邊境對面德國的帕紹，並在那裏學會了用下巴伐利亞方言講的德語。

1894年，他們全家又搬回奧地利（靠近林茨）。希特勒生在哈布斯堡帝 

國，基本上也長在哈布斯堡帝國，可是卻從未學會奧地利特有的那種德 

語。他後來養成了一種習慣，看不起使用多種語言的奧匈帝國，會和講 

奧地利德語的朋友一起唱德國的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他們相互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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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用的是德國人的「嗨」，而不是奧地利人的「你好」。希特勒到教堂去做 

禮拜，參加唱詩班，在母親的影響下説要成為天主教神父，但他主要费 

是想長大了做個藝術家。1900年，希特勒16歲的哥哥得麻疹去世，這對 

他似乎影響很大，他變得更加抑鬱、孤僻和憚散。他父親想讓他子承父 

業去做海關官員，便不顧他的意願，送他上了林茨的技術學校。希特勒 

在那裏跟老師們發生了衝突。在希特勒父親突然去世(1903年1月)後, 

他在學校的成績下滑，於是他母親就讓他轉學。希特勒後來(勉強)畢了 

業，並於1905年搬到維也納。他沒能考取那裏的藝術學校，只好過着波 

西米亞式的生活，無所事事，賣賣水彩畫，很快就花光了他那筆小小的 

遗產。但那種德意志民族主義傾向依然如故o相比之下，未來的斯大林 

會用他的民族主義，格魯吉亞這個小國的民族主義，換取更廣闊的天地。

學生政治

「要是他有了甚麼高興的事情，」一位曾經跟朱加施維里關係很近的 

同班同學佩季•卡帕纳澤(Peti “Pyotr” Kapanadze)回憶説，他「就會打雹 

指，大喊大叫，一隻腳跳來跳去」。23在成績開始下滑的第三年(1896) 

秋天，朱加施維里加入了一個秘密的學生「小組」，領導者是個叫做賽 

義德•傑夫達里阿尼(SeidDevdariani)的高年級同學。他們的密謀一定 

程度上可能是出於偶然：朱加施維里連同其他幾位身體虛弱的同學，被 

安排在主宿舍區外面單獨居住，而他顯然就是在那裏遇見了傑夫達里阿 

36 尼。24他們小組可能有十名成員，其中有幾個是哥里的。他們閲讀非宗

教文獻，比如純文學和自然科學，這些書俄國當局不禁止，但神學院禁 

止-- 神學院的課程把托爾斯泰(LevTblstoyj、萊蒙托夫(Lermontov) '

契訶夫、果戈S (Nikolai Gogol)，甚至帶有救世色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y)的作品都排除在外°25那些世俗書籍，是男孩們從恰夫恰瓦 

澤的格魯吉亞掃盲協會開的所謂平價書店，或者從一家格魯吉亞人的二 

手書店弄到的。在回哥里的時候，朱加施維里還從恰夫恰瓦澤協會的- 

個成員經營的書攤那兒弄到了這類書籍。(未來的斯大林回憶説，那個 

攤主「喜歡開玩笑，還講了神學院生活的一些趣事」。)"就像在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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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幾乎所有的學校一樣，學生密謀者把這些書偷偷地帶進來在夜裏閲 

讀，白天就把它們藏起來。1896年11月，神學院學監在從朱加施維里 

那裏査到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九三年》(講的是法國的反革命) 

之後，又沒收了他的一本雨果《海上勞工》的譯本。朱加施維里還讀過翻 

譯成俄文的左拉(Zola)、巴爾扎克(Balzac)和薩克雷(Thackeray)的作品， 

以及許多格魯吉亞作家的作品。1897年3月，他再次被抓住藏有違禁宣 

傳品：一本有悖正教神學理論的法國達爾文主義著作的譯本。”

跟大多數俄羅斯正教會的神父不同，神學院的修士們要獨身、食 

素，還要經常祈禱，竭力避免俗世的誘惑。但不管他們個人的犧牲、 

奉獻和學識如何，格魯吉亞學生對他們的印象是「暴君 ' 反覆無常的利 

己主義者，心裏只想着自己的前途」，特別是升為主教(正教傳統中與 

使徒有聯繫的一種身份)之後。就朱加施維里而言，他對於神聖事務當 

然可能已經失去了興趣，但神學院的政策和修士們的行為在引起他的 

抵觸心理的同時，也加快了他的覺醒速度。他當時似乎被新提拔的學 

監、屢生罵作「黑胖子J {chemoepiatno)的聖職修士德米特里(Dmitry) 

盯上了。身着黑袍、胖乎乎的德米特里，在成為學監(1898)前是神學 

院的經文教師(1896)。他雖是格魯吉亞貴族，俗名達維德•阿巴希澤 

(David Abashidze > 1867-1943)，卻顯得比抱有沙文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修 

士還要憎惡格魯吉亞。當阿巴希澤為藏有禁書一事同朱加施維里當面 

對質的時候，後者公開指責神學院的監視制度，並罵他「黑胖子」，結 37 

果在黑越越的禁閉室被關了五個小時。”後來，在斯大林大權獨攬的時 

候，他會生動地回憶起神學院「令人感到恥辱、滲入靈魂的秘密監視活 

動」。「早上9時，喝茶的鈴聲響了，」他解釋説，「我們進入餐廳，然後 

又回到自己的房間，而就在這段時間，有人動了我們放東西的箱子。」29

疏遠不是一下子發生，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朱加施維里過去那麼 

用功想要進去的神學院，此時正與他漸行漸遠。他所在的閲讀違禁作品 

的小組起初並沒有革命的想法。可那些神學家對於學生的好奇心非但不 

能通融和緩和一因為不管怎麼説，那都是些最優秀的純文學作品和現 

代科學著作——反而像畏懼甚麼東西似的，加以阻撓和迫害。換言之， 

煽動激進情緒的與其説是閲讀違禁作品的小組，不如説是神學院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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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它並不想那樣。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傳記中生動地寫道'俄國的 

神學院「以其駭人聽聞的野蠻習慣 ' 中世紀的教育方式和把拳頭當成了 

法律而臭名遠揚」。"是這麼回事，只是太簡單化了。許多——或許是大 

部分一羅斯正教神學院的畢業生都成了神父。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 

的主要人物，的確差不多全都是梯弗利斯神學院出來的，就像猶太工人 

總聯盟(崩得(Bund))的許多激進分子都出自維爾諾著名的拉比學館與 

師範學校•，但其中的部分原因正在於這樣的地方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 

讓人養成了嚴格自律的習憤。3’神學院的學生有成為帝俄科學家的(比如 

著名的生理學家、研究狗的條件反射的伊萬•巴甫洛夫(Ivan Pavlov)), 

神父的孩子也有成為科學家的(例如發明週期表的德米特里•門捷列夫 

(Dimitri Mendeleev)) »正教神職人員通過他們的後代以及他們的教育工 

作，貢獻了整個俄羅斯帝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神職人員給兒子或學生 

傳授了一種能夠經受住世俗化衝擊的價值觀，即努力工作、貧窮卻有尊 

嚴、關愛他人，以及最重要的：道德上的優越感。32

朱加施維里發現《聖經〉中存在前後不一致，他研讀埃內斯特•勒 

南(Ernest Renan)的無神論著作《耶稣傳》的譯本，又放棄了聖職，但這 

並不意味着他就會自動成為革命者。革命的傾向並不是生來就有的。 

還需要再邁出一大步。就他而言，1897年的暑假他是在密友米哈伊 

爾• I"米霍」，達維塔施維里(Mikheil "Mikho" Davitashvili)的老家村子度 

過的，「他在那裏瞭解到農民的生活」。”在格魯吉亞，就如同在俄羅斯 

38 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存在缺陷的農奴解放對農民沒有甚麼幫助，反而

讓他們陷入了困境：要麼給從前的主人交納土地「贖金」，要麼給再度 

猖獗的山賊交納貢金。34農奴解放倒是「解放」了貴族子女，他們沒有 

農奴要管理，便離開莊園去了城市，結果與農民出身的青年一起，承擔 

起了農民的事業。35為了喚醒格魯吉亞，朱加施維里努力的方向逐漸發 

生了變化，他意識到格魯吉亞地主對格魯吉亞農民的壓迫：這個或許想 

過要成為修士的孩子，現在「希望做個鄉村教師」或長老。拓但是，他

譯註：俄羅斯帝國在1847年成立的這間機構一維爾諾拉比學館與師範學校一有兩個 

分部，一是拉比學館，一是師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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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不公的認識，是和他想要出人頭地的野心聯繫在一起的。在神 

學院的秘密小組中，朱加施維里同年長的傑夫達里阿尼既是好友，也是 

爭奪最高位置的對手。37 1898年5月，在傑夫達里阿尼畢業去了俄羅斯 

帝國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多帕特（尤里耶夫）大學之後，朱加施維里如願 

以償，接管了這個小組並推動它走上了更為務實的（政治）方向。38

約瑟夫•伊列馬施維里（IosifIremashvili） 神學院另一位哥里的 

「索索」一回憶説：「在他〔朱加施維里〕的童年和青年時期，一個人 

只要順着他專橫的意志，他就是個好朋友。」拶不過，大概就是在這段 

時間，「專橫的」朱加施維里有了一位主張變革的導師，拉多•克茨霍 

維里。1893年，拉多因為帶頭罷課被開除之後，就在當年夏天為恰夫 

恰瓦澤的《伊比利亞報》報道他老家哥里地區的農民在解放後的負擔問 

題；後來，按照慣例，拉多可獲允進入另外一所神學院，他也確實在 

1894年9月入學了（基輔神學院）。可是在1896年，拉多又被基輔神學 

院開除，而且還因為持有「犯罪性質的」宣傳品被抓了起來，在警方的 

監視下被遣送回老家。1897年秋天，拉多重返梯弗利斯，加入格魯吉 

亞馬克思主義小組，並到一家印刷所工作，學習排字，以便印刷革命 

傳單。*他還同梯弗利斯神學院的學生重新建立了聯繫。克茨霍維里是 

他們之中公認的權威：他的照片（連同米霍•達維塔施維里和佩季•卡 

帕納澤的照片一起）掛在神學院學生朱加施維里寢室的牆上。41雖然在 

恰夫恰瓦澤的格魯吉亞掃盲協會的平價書店可能有少量的馬克思主義 

書籍，而且其中可能還有一本馬克思本人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三 

卷本《資本論》的一部分），但梯弗利斯在圖書方面跟華沙的差距還是很 

大的。42從1898年開始，拉多成了推動青年斯大林思想轉變的主要力量 

——從被稱為民粹主義的典型的社會正義取向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43

馬克思主義與俄國

出身於普魯士富裕中產階級家庭的卡爾•馬克思（1818-1883）， 39

絕對不是現代的第一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這個新詞）可追溯到 

1830年代，同「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女性主義」等許多「主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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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在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以及市場在同一時 

期的普及之後出現的。最早公開承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物之一 ， 

是紡織業巨頭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他試圖像父親 

一樣對待「他的」工人，通過提高工資、減少勞動時間 ' 修建學校和住 

房 ' 糾正陋習和酗酒，為員工創建一個模範社區。其他早期的社會主 

義者，尤其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夢想着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而不 

僅僅是改良社會狀況。貴族亨利•德•聖一西門伯爵(Henri de Saint- 

Simon ，1772-1837)及其追隨者，要求在財產公有而不是私有的條件下. 

由社會工程師將社會變得更加完善，變得友愛、合理、公正，就像高 

版的柏拉圖《理想國〉。夏爾•傳立葉(Charles Fourier)別出心裁，認為 

勞動是存在的中心，應當得到促進而不是被非人化；為此，傅立葉設 

想出一個由中央來管理的社會。44可是，並不是所有的激進分子都贊成 

中央集權的權威：皮埃爾一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 

1809-1865)抨擊銀行體系，聲稱大銀行家拒絕貸款給小業主或窮人， 

而且他還鼓吹應當把社會建立在合作的基礎上(互助論)，那樣一來， 

國家就沒有必要存在了。他把自己的小規模、提倡合作的方法稱為無 

政府主義。但馬克思連同其親密的合作者、英國工廠主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1820-1895)認為，社會主義不是一種選擇，而是由科學規律支 

配的大規模歷史鬥爭的「必然結果」，因此，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现 

在的這個時代都注定要滅亡。

許多支持保守主義立場的人也譴責市場的罪惡，但在新經濟秩序的 

反對者中，馬克思別樹一幟，高度讚揚了資本主義和現代工業的力量 。 

亞當•斯密(AdamSmith)關於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巨著《國富論》(1776) 

有力地證明了競爭 ' 專門化(勞動分工)以及利己心對於推動社會進步 

的作用，但是在那本簡潔明快的小冊子《共產黨宣言》(1848)中，29诙 

的馬克思大談「蒸汽和機器」如何「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以及「不斯 

4。 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如何I■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馬克恩

譯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第2卷，第3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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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當作既成事實來描寫的那些突破——現代的大工業和全球化 

——哪怕是在英國也要再等上幾十年，儘管在他童年的時候英國就開始 

向工業化轉型。但馬克思預見到了它們。馬克思對未來的看法和斯密不 

同，他認為全球資本主義將失去活力。1867年，他出版了日後的三卷本 

《資本論》中的第一卷，回應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斯密和大衞•李嘉 

圖（DavidRicardo）的觀點。馬克思指出，所有的價值都是人的勞動創造 

的，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剝奪了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換言之，「資本」是 

從他人那裏剝奪的勞動。馬克思認為，所有者把他們非法獲得的剩餘價 

值（資本）投資於可以節約勞動的機器，結果促進了生產，增加了總財 

富，但也削減了工資，減少了工作崗位；勞動者陷入貧困一據馬克思 

説——資本卻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阻礙了進一步發展。為了經濟和 

社會的繼續進步，馬克思要求廢除私有財產、市場、利潤和貨幣。

馬克思對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傅立葉、聖一西門）和英國政治經濟 

學（李嘉圖、斯密）的修正，靠的是德國唯心論哲學家格奧爾格•威爾 

海姆•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説的辯證 

法：那就是，按照矛盾的所謂內在邏輯，形式與其對立面發生衝突，以 

便通過否定和超越實現歷史的進步（揚棄［Aufhebung\ ）。因此，從辯證 

法來看，資本主義由於自身的內在矛盾，將會被社會主義取代。馬克 

思認為歷史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幾個幾段——封建主義、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當一切都很充裕的時候），認為起決定作用的原 

動力是階級，比如無產階級，他們將會推翻資本主義，就像據説是資產 

階級推翻了封建主義和封建領主一樣。在馬克思那裏，無產階級成了 

黑格爾的普遍理性的化身，成了所謂的「普遍等級」（universal class），因 

為它遭受的苦難是「普遍的」*句話説 ，不是因為無產階級本身就 

在工廠勞動，而是因為它是受害者，變成了拯救者的受害者。

馬克思打算把自己對於社會的分析變成鋭利的武器，努力改變社 

會。1864年，他和一幫各式各樣有影響的左翼人士一起一括一些無

譯註：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4-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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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義者一在倫敦成立了一個名叫「國際工人協會」（1864-1876）的 

跨國組織，想把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激進分子聯合起來。到1870年代，左 

翼批評者抨擊馬克思對於該組織的設想一「把所有的生產工具都集中 

在國家手裏，也就是集中在被组織起來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 

—是威權主義，結果引發爭吵和分裂。1883年馬克思在倫敦去世後 

（他也葬在那裏），各社會黨和工人黨在巴黎成立了「第二國際」（1889）。 

第二國際用《國際歌》代替了 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 

《馬賽曲〉作為社會主義的會歌，它的第一段開頭是「起來，全世界受苦 

的人」。第二國際還正式採用了紅旗。紅旗以前在法國出現過，它是和 

波旁王朝以及想要復辟的反革命分子的白旗相對的。不過，用的雖然是 

法國的歌曲和象徵物，作為已故的馬克思的信徒，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建 

漸主導了第二國際。俄羅斯帝國的臣民一&們中的許多人都在歐洲流 

亡~會成為德國人在第二國際中的主要競爭對手。

在俄羅斯帝國，在離無產階級的岀現還有近半個世紀的時候，社會 

主義思想就已經被人們接受了，而它的大規模傳播，要歸功於一些自命 

的知識分子的內省。知識分子——字面意思是知識階層——作為受過教 

育但又有挫敗感的個體，起初出自貴族，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其中也 

包括有機會進入中學和大學的平民。俄國知識分子同馬克思一樣，S 

取了德國的唯心論哲學，只是沒有受到多少英國政治經濟學中唯物主 

義的影響。俄國的社會主義者組成了若干小組（俄語叫kruzhok^德副 

Kreis），他們從自身尊嚴受到侵犯的意識出發，推己及人，捍衞所有人 

的尊嚴。走在前面的是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和米哈字 

爾•巴枯寧（MikhaU Bakunin），兩人彼此認識，都是19世紀中葉特權家 

庭的後代。兩人都認為，由於俄國有村社制度，農民可以成為社會主 

義的基礎。"通過對（分隔成條狀的）農戶份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進行定 

期的重新分配，村社提供了一種緩衝機制，可以依靠集體的力量，應對 

霜凍'乾旱等風險。"很多農民並不生活在村社中，尤其是在東部（西 

伯利亞）以及西部和南部（烏克齢，那裏根本不存在農奴制。但是在爆 

羅斯帝國中部的那些地區，由於1860年代的農奴解放，村社的力量每 

到加強。“就個體而言，無論是解放之前還是之後，村社的農民都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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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私有財產，於是，赫爾岑和巴枯寧那樣的思想家就以為，帝國的 

農民生來就是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在俄國實際上可 42

以在資本主義之前出現。1860年代農奴解放以後，那些自封的民粹主 

義者（narodniki）就是抱着這樣的想法深入俄國農村幫助農民擺脱落後狀 

況的。

民粹主義者感到急迫的是，資本主義已開始普及，因此，他們擔心 

獲得自由的農奴會變成工資奴隸，剝削性質的資產階級會取代農奴主的 

位置。同時，由於「庫拉克」（如加0或者説富農的出現，村社生活中的 

平均主義——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想化了——被認為受到了威脅。"但 

是，就連貧農對外界那些自命為導師的人也抱有敵意。民粹主義的鼓 

動策略未能激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此後有些人就轉向政治恐怖，想在 

城市激起大規模的起義（此舉也未能奏效）。不過，由於馬克思在俄國 

的影響越來越大，其他激進分子將希望從農民轉移到早期的無產階級 

身上°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 > 
生於1857年）反對民粹主義的觀點一國擁有某種據説是與生俱來的 

社會主義傾向（農民村社），因而可以超越資本主義。1880年，普列漢 

諾夫開始流亡歐洲（最終他流亡了37年），但他在1880年代的著作《社 

會主義與政治鬥爭》（1883）以及《我們的意見分歧》（1885），傳回並影 

響了俄國。他主張不能跨越不同的歷史階段：不經歷資本主義，就不 

可能進入社會主義，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俄國也要首先來一場 

「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必須幫助資產階級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如這 

是馬克思曾經説過的。儘管馬克思晚年的確似乎承認，英國的經驗—— 

那是他進行理論概括的基礎——可能不具備普遍意義；（從歷史的角度 

來説）資產階級可能不是唯一進步的階級；俄國可能不需要經歷充分發 

展的資本主義階段。51這種顯而易見的異端觀點跟馬克思對俄國經濟學 

家尼古拉, F.丹尼爾遜（Nikolai E Danielson）的信賴有關。丹尼爾遜是 

他的知交，為他提供了有關俄國的書籍。不過，對於馬克思晚年在俄 

國問題上的準民粹主義觀點，瞭解的人並不多（這些觀點直到1924年12 

月才用俄文發表出來）。普列漢諾夫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對民粹主義 

所作的批判，對當時的知識界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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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遜對此功不可沒。他與人合作 , 把馬克思的三卷本巨著《資 

本論〉譯成俄文，此書在1890年代岀版後吸引了相當多的讀者，其中 

包括未來的斯大林。1896年，随着第三卷的出版，遲疑不決的俄國書 

43 報審查人員最終認定這是「科學」著作，而這就意味着此書可以在圖書

館流通也可以銷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俄國一些大學中的科 

目，在世紀之交的帝國，就連莫斯科一家大型紡織廠的廠長也收藏了黑 

多關於馬克思學説的著作。”俄國當時有10。萬無產者，而農民有八千 

多萬。但馬克思主義卻取代民粹主義成了「答案」。

從1880年代開始，馬克思主義也傳到了俄國人控制的高加索°這其 

中的部分原因在於歐洲的左翼運動經由俄國傳播至此，以及俄屬波蘭的 

騷動。騷動的影響通過流放到高加索的波蘭人或者前往沙皇統治下的波 

蘭學習的格魯吉亞人傳到了格魯吉亞。格魯吉亞的馬克思主義也和同時 

代人的反叛活動有關。諾伊•饒爾丹尼亞（Noejordania）是高加索的普列 

漢諾夫。1869年，他出身於西格魯吉亞的一個貴族家庭，曾就讀於梯弗 

利斯神學院，並和席爾瓦.吉布拉---- 就是1884年撮過俄羅斯人僥

長耳光的那位梯弗利斯神學院學生―人一起'在1892年成立了「第 

三小組」（麥撒墨達西社）。他們的目的是要通過對比'顯示出自己這個 

公開主張馬克思主義的社團與伊利亞•恰夫恰瓦澤保守的民梓主義仃第 

一小組」）以及格奧爾吉•策列鐵里的民族（古典）自由主義（「第二小 

组」）的區別。饒爾丹尼亞在旅歐期間開始接觸普列漢諾夫和卡爾•考快 

基（KarfKautsky）的理論——考茨基出生於布拉格，是德國社會民主囂的 

主要人物。1898年，受格奧爾吉•策列鐵里之邀，饒爾丹尼亞接手燧 

溝報〉的褊務。"在他的領導下，《犁溝報》成為俄羅斯帝國第一份合法 

的馬克思主義報紙，在俄國國內強調自治 ' 發展和格魯吉亞的文化自本 

（這一點同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國中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相似）。沒過多 

久，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品一括100本從俄文翻譯成格魯吉亞文的仙 

印《共產黨宣言》——就被偷偷地運進梯弗利斯，給各個由朱加施維里那 

樣的青年激進分子組成的、範圍不斷擴大的高加索小組提供了支持。” 

梯弗利斯成了他們正在組建的實驗室。這座被騷動不安的農村包 

圍着的城市，是由一些小商販 ' 搬運工和手藝人組成的。登記在冊的 



第二革拉多的門徒 51

工匠有9,000人，大多在一兩個人的合作社。梯弗利斯大約有95%的 

「工廠」都是些作坊，工人不超過十個。但在幾個比較大的火車站和修 

理廠（它們是1883年開辦的），加上幾個產業化的煙草工廠和阿傑利哈 

諾夫皮革廠，倒是集中了一批無產階級，至少有3,000人（全省有12,500 

人）。梯弗利斯鐵路工人在1887年和1889年進行過罷工，1898年12月 

中旬他們再次罷工，時間長達五天——這是一次比較大的罷工，是拉 44 

多•克茨霍維里等幾個工人組織的。在那次從週一到週六的工作週抗 

議行動中，朱加施維里還在神學院。"但由於克茨霍維里的緣故，朱加 

施維里的神學院學生小組——他在1898年5月剛剛掌管小組——擴大規 

模，大概吸收了六名梯弗利斯火車站和修理廠的無產者。他們通常在 

週日開會，地點是梯弗利斯的納哈羅夫卡（納扎拉傑維）社區，那裏沒 

有人行道、路燈、下水道和自來水。”朱加施維里發表了關於「資本主 

義制度的結構」和「為了改善工人的地位必須開展政治鬥爭」的演説。58 

他通過拉多見到了狂熱的席爾瓦•吉布拉澤，吉布拉澤似乎教會了朱 

加施維里如何去做工人的鼓動工作，並給他分派了新的「小組」。59把朱 

加施維里介紹給諾伊•饒爾丹尼亞的可能也是吉布拉澤。

就像朱加施維里曾經找過《伊比利亞報》（該報後來發表了他的詩作） 

的貴族恰夫恰瓦澤，1898年的某個時候，朱加施維里也拜訪了《犁溝報》 

的饒爾丹尼亞。一副紳士加學者派頭的貴族饒爾丹尼亞，沒有表現出 

特別支持的樣子。他後來回憶説，那位年少魯莽的來訪者吿訴他，「為 

了在工人中宣傳您的思想 > 我已經決定退學」。饒爾丹尼亞聲稱，他考 

了考年輕的朱加施維里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問題，然後建議他回到學校， 

多研究些馬克思主義。這種居高臨下的建議當然不會被接受。「我會考 

慮的」，據説未來的斯大林是這樣回答的。60 1898年秋天，朱加施維里 

真的追隨拉多•克茨霍維里的腳步，加入了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者的 

「第三小組」。

嚴格説來，「第三小組」算不上是政黨——政黨在沙皇俄國是非法 

的一但是在1898年3月，在馬克思主義的啟發下並且仿照德國的模 

式，在帝國猶太人定居區的小城明斯克郊外的一所私人木屋裏，召開 

了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未來的蘇聯執政黨的「代表大會」。這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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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嘗試(之前在基輔的建黨沒有成功)。早五個月成立的猶太工人總 

聯盟為明斯克會議提供了後勤支持。出席會議的只有九個人，而且只 

有一個是真正的工人(以致有些與會者反對擬採用的黨的名稱，因為 

45 其中含有「工人」字樣)。P898年恰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 

言〉發表50週年，代表們在三天的會議中也通過了他們自己的宣言，强 

烈譴責「資產階級」。為了便於流傳»他們決定對宣言進行改寫。這項 

任務交給了彼得•司徒盧威(PyotrStruve，生於1870年)•彼爾姆省長 

的兒子、帝國法學院的畢業生。6, (「專制制度在有教養的俄國人的心 

靈、思想和習慣中製造了背叛國家的心理和傳統」5司徒盧威後來解釋 

説。)位沙皇的政治警察對明斯克代表大會一無所知，但與會者早就上 

了黑名單，大多數不久就被捕了。*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Vladimir 

Ulyanov)——人們更熟悉的稱呼是「列寧」——在得到1898年明斯克代 

表大會消息的時候，正因為散發革命傳單和陰謀刺殺沙皇’在被關押 

了 15個月後，被流放東西伯利亞三年。明斯克會議實際上是革命前的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俄羅斯帝國境內召開的唯一一次代表大會° 64但夜 

過多久，一群流亡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其中包括普列漢諾夫及其忠實 

的追隨者平哈斯•博魯赫(Pinchas Borutsch，又名帕維爾.阿克雪里屡 

得〔Pavel Axelrod〕)和维拉•查蘇利(Vera Zasulich)，還有後起之秀尤 

利烏斯•「尤利」•策傑爾包姆(Julius"YdyFederbaum ‘又名馬爾托夫 

〔Martov〕)和列寧，就在1900年12月出版了一份俄文報紙'起初在斯 

圖加特t。報紙名字叫《火星報》，就如同「星星之火將會燃成熊熊烈佃 

這句詩説的，目的是要把俄國革命者團結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周

•作者原註：波里斯•埃傑爾曼(Boris Eidelman •主要的組織者)，斯捷潘,拉德琴村 

(Stepan Radchenko) '阿龍•克列梅爾(Aaron Kramer)、亞歷山大•萬諾夫斯基(Akkw山 

Vmnovsky)、阿弗拉姆•穆特尼克(Abram Mutnik)、卡濟米爾•彼得魯謝址奇(Kazimir 

Petrusevuh)、帕維爾•圖恰普斯基(Pavel Tuchapsky) '纳坦•维格多爾奇克(Nmn 

Vigdorchik)以及什秘埃爾,卡茨(Shmuel Kars »唯一的工人)®

t譯註：應為萊比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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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動家和教師

未來的斯大林（像列寧一樣）把自己的「黨員身份」從1898年算起。

回到神學院後，在1898至1899年的秋季和冬季，他違紀的次數越來越 

多：早禱遲到；舉行聖餐儀式時不守規矩（明顯早退，抱怨站的時間太 

長、腿疼）；請假回哥里後，返校晚了三天；不和老師（以前的學監穆拉 

霍夫斯基）打招呼；在教堂裏笑出聲；公開反對搜査；不做晚禱。朱加 

施維里受到訓斥，不得不在神學院的獨立房間關禁閉。1899年1月18 

日，他被禁止離開學校進入市區一個月，此事顯然和發現大批違禁書籍 

有關。（抓住的另外一個學生被開除了。）備更嚴重的是，復活節短假過 

後，朱加施維里沒有參加期終考試。格魯吉亞教區的官方機構在1899 

年5月29日的記錄提到，朱加施維里「因不明原因曠考，被神學院開除 

（uvolniaetsia） J。"對於這次開除以及「不明原因」這種令人費解的説法， 46

人們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包括斯大林自己（後來）吹嘘的，他是「因為宣 

傳馬克思主義而被趕出了神學院」。曲但是，在他成為統治者以前，他不 

止一次説過，當時學校突然要收取一筆他無力承擔的費用，還説，他在 

最後一年要失去部分國家資助。不過，他每次都對失去國家獎學金的具 

體原因避而不談。院似乎沒有任何現存的材料可以證明，他曾向葉格納 

塔施維里或其他幫過他的人求助。在正式的開除決議上根本沒有提到付 

不起學費的事情。不過，他的經濟狀況比較窘迫，這一點眾所周知（朱 

加施維里多次懇求院長給予資助），所以，有可能是以學監阿巴希澤為 

首的那些維持紀律的人，藉着朱加施維里的貧困把他趕了出去。”

1899年，朱加施維里被開除，四年後，阿巴希澤升為主教，這顯 

然是對其工作的肯定。71實際上，神學院的俄羅斯化政策是失敗的。高 

加索當局似乎在1897至1898年就已得出結論，認為梯弗利斯神學院正 

在損害俄國的利益，應當關閉（根據某個教師在回憶錄中的説法）。但 

教會並沒有馬上將其關閉，而是決定清洗格魯吉亞學生。”神學院把有 

不軌行為的學生名單交給了憲兵隊。” 1899年9月，40至45名神學院 

學生被迫「自願」離校。不久，格魯吉亞學生就完全從神學院消失了。 

（神學院在1907年徹底關閉。）74朱加施維里本來會在1899年秋天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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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學生一起被開除，但阿巴希澤對他恨之入骨，將他單獨開除了。可 

是，我們仍然感到好奇，為甚麼朱加施維里的嗾考原因不明，他顯然沒 

有申請補考又是為甚麼。一個可能的線索是：朱加施維里離開神學院 

那年，他或許已經做了父親，孩子是個女孩，名叫普拉斯科維亞•「帕 

沙」•格奥爾吉耶夫娜'米哈伊洛夫斯卡婭（Praskovya "Pasha" Georgievna 

Mikhailovskaya），她小時候長得跟他很像。”朱加施維里的學生小組在 

梯弗利斯神聖的穆塔茨明達山的山腳下租了一間小屋5用於秘密聚會， 

但這些年輕的男人可能也把它用來幽會。"斯大林後來在檔案裏收藏了 

一封來信，信的內容是有人要認他做父親。要是這種含有詳盡細節的 

證據可以被接受的話，那就可以説明，朱加施維里為甚麼會失去國家獎 

學金，為甚麼沒有申請補考和恢復國家獎學金° ”

但傳記作者們注意到了一些更奇怪的事情°在被開除的時候'由 

於未能從事神職工作，也沒有為正教會服務（或者至少做小學教師）’ 

朱加施維里欠了政府六百多盧布 這是一筆鉅款°院長寫信給他'建 

議他到基層的教會學校當教師，但他沒有接受；可神學院似乎並沒有利 

用世俗當局逼迫他償還經濟債務。力還有下面這件事：1899年10月， 

在沒有償還欠款的情況下，朱加施維里申請並獲得了神學院的官方文 

件，證明他已完成四年的學習（他的第五年尚未結束）°這名被開除的 

學生品行综合得分是「優秀」（5分）。”這些奇怪的事情一照理來説， 

這裏面有行賄的嫌疑一可能有意義，也可能沒意義°不管怎麼説，未 

來的斯大林可能已经過於成熟，在神學院待不下去了，他要比同學們大 

兩歲，已經深度參與到拉多的革命活動中。朱加施維里既然不準備做 

神父，那就似乎不可能讓神學院推薦他到大學繼續學習。據説朱加施 

維里對一個同學吐露了心聲，説這次開除是個「打擊」，但即便如此， 

他也沒有努力爭取留下來。80

朱加施維里依舊喜歡讀書，而且越來越想扮演教師的角色。1899 

年夏天他不在哥里，而是同好友、一個神父的兒子米霍•達維塔施維 

里，又一次在名為茨羅米的村子度過。拉多•克茨霍維里去看望過 

他們。警察搜査了達維塔施維里的家，但他的家人似乎提前得到了警 

吿，结果甚麼也沒有搜岀來。不過，米霍還是同其他許多人一樣，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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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9月「自願」離開了神學院。81朱加施維里讓許多剛被神學院開除 

的學生加入他領導的自學小組。”他還繼續召集工人開會並且為他們講 

課。後來，1899年12月，也就是在得到神學院學習四年的官方證明後 

不久一這份證明可能是他用來求職的——朱加施維里在梯弗利斯氣象 

台找到了一份有薪水的工作，那是政府的一個下屬機構。這是交了好 

運，同時也得益於他同克茨霍維里兄弟的交往：拉多的弟弟瓦諾•克 

茨霍維里在氣象台工作，而朱加施維里在1899年10月就已經和瓦諾一 

起搬了進去；湊巧的是，在氣象台的六名員工中，不久就有一個離開 

了。83朱加施維里拿到的薪水相對來説還不錯：每月20至25盧布（當 

時高加索的平均工資是熟練工人14至24盧布，非熟練工人10至13盧 

布）。84除了冬天剳雪夏天掃地，他還要記錄每小時的溫度和氣壓。未 

來的斯大林還花了大量的時間閲讀，成了一個熱忱的鼓動者。值夜班 48

的時候，白天他就鑽研馬克思主義，或者給工人小組上課，他對此全情 

投入。

接下來的靈感來百對社會主義頭面人物的質疑。在同拉多•克茨 

霍維里——他有時夜裏就藏匿在氣象台一患難與共的時候，朱加施維 

里對饒爾丹尼亞的《犁溝報》產生了懷疑。作為一份合法刊物，《犁溝 

報》為了通過審查而必須有所克制，結果它提供了一種「摻了水的馬克 

思主義」，引起了更年輕的激進分子的憎惡。克茨霍維里和朱加施維里 

認為，《犁溝報》上的專欄文章對於真正的工人「毫無用處」。拉多渴望 

創辦自己的非法刊物，招募更多像朱加施維里那樣的青年宣傳家。龄饒 

爾丹尼亞及其支持者反對出版非法刊物，擔心那樣會連累到他們的合法 

刊物。在朱加施維里著文批評《犁溝報》表面上的馴服和不作為時，饒 

爾丹尼亞和編輯們拒絕發表。吉布拉澤和饒爾丹尼亞聽説，朱加施維 

里正在背地裏煽動大家反對《犁溝報》。86但是，不管有甚麼樣的個人恩 

怨，真正的策略分歧才是關鍵：未來的斯大林和拉多都認為，馬克思主 

義運動的重點應當從教育民眾轉向直接行動。拉多率先行動起來，在 

1900年1月1日組織了一次梯弗利斯軌道馬車司機的罷工。司機們一天 

工作13個小時，掙90戈比，而且還要被扣掉一部分，作為工作場所的 

「罰款」。這座首府城市因罷工而陷入短暫的停頓，結果不得不提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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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逗就是力最。不過，就像饒爾丹尼亞和吉布拉澤強調的，這樣做 

有風險。有個飢道馬車工人吿發了拉多。1900年1月中旬，他好不容易 

才擺脱梯弗利斯的憲兵，跑到了巴庫。“同月，朱加施維里首次被捕。 

幾週前，他剛滿21歲的法定成人年齡。

名義上的罪名是他父親貝索以前在季季利洛拖欠了税款一貝索在 

三十多年前就離開了那個村子，但並沒有從名冊上正式除名。朱加施 

維里被關在麥捷希監獄，也就是懸崖上的那座城堡，他11歲時和父親 

一起到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上班，路上要經過此地。似乎是米霍•達 

维塔施维里和其他朋友湊錢還清了貝索在村裏的欠債，朱加施維里才得 

以獲釋。凱可從哥里趕來，擬一度要求跟他一起住在氣象台的宿舍一 

這肯定讓人覺得很尷尬。她「總是不放心兒子，」一位鄰居兼遠房親戚 

（瑪麗亞•基季阿施維里（Maria Kitiashvili））回憶説，「我記得很清楚， 

她總是到我們這兒，哭訴與她心愛的索索有關的事情，比如他現在在哪 

49 兒，憲兵有沒有把他抓起來？」”不久，凱可本人就受到警方的監視， 

偶爾還被叫去盤問。憲兵為甚麼沒有逮捕當時就住在梯弗利斯的貝 

索，這一點現在遗不清楚（約瑟夫偶爾會收到他父親親手做的靴子）。M 

朱加施維里拿了神學院的獎學金，欠了國家的債務，可為甚麼沒有被抓 

起來，這一點現在也不清楚。不能排除是警方無能。但是，因為貝索 

的債務而被捕，的確有點像是藉口，實質上是對一個青年激進分子的警 

吿，或者可能是一種策略，要給他打上記號：朱加施維里在警方檔案裹 

留下了照片。他回到氣象台工作，但他的非法政治演講還在繼續，他 

仍然受到監視。『根據密探的情報，朱加施維里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他 

和工人聚會，J警方的記錄説，「由於受到監視，他行為詭秘，走路時繪 

朝後看。产

地下鬥爭

同高加索的鬥建 ' 匪患以及賣淫（政治妓女及賣身妓女）相比，* 

法的社會主義煽動行為並不突出，至少起初是這樣。遲至1900年，受 

警方監視的梯弗利斯居民絕大多數是亞美尼亞人，之所以受到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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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警方擔心他們和境外奧斯曼帝國的同族保持聯繫。但是，僅僅 

在幾年之後，警方卷宗中的「政治」可疑分子大多就成了格魯吉亞人和 

社會民主黨人——卷宗有238份，其中包括朱加施維里的。"1901年3 

月21日，警方突擊搜查了梯弗利斯氣象台。在搜查朱加施維里和其他 

員工的物品時，他並不在場。他可能是在不遠處看着，結果被發現， 

也遭受了搜身。”但警方沒有逮捕他，大概是因為想繼續監視他，以便 

順藤摸瓜。不過，未來的斯大林的氣象事業終結了。他轉入了地下鬥 

爭，而且是長期的地下鬥爭。

除了私下給人輔導所得的報酬和依靠同事、女友以及他想要領導 

的無產者的接濟之外，朱加施維里此時沒有任何生活來源。他全身心 

地投入到密謀活動中，比如建立安全屋和創辦非法出版物，以便為罷 

工和五一遊行提供幫助。當時，「五一」已經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 

節日，以紀念1886年芝加哥的秣市騷亂，當時警察對爭取八小時工作 

制的罷工者開了槍。在梯弗利斯，1898年，鐵路工人舉着紅旗發動過 50

五一遊行。起初的三次遊行都被限制在市區的範圍外，分別吸引了 25 

人(1898)、75人(1899)和400人(1900)。對於1901年的五一節，朱加 

施維里參與策劃了一次沿戈洛溫大街的大膽而冒險的遊行，那裏是梯弗 

利斯的市中心。他在城裏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一梯弗利斯鐵路總廠進行 

鼓動。沙皇警察搶先動手抓人，並佈置了帶着馬刀和長鞭的哥薩克騎 

兵，但至少有2,000名工人和圍觀者公然向他們挑戰，高喊「打倒專制 

制度！」經過45分鐘的混戰和肉搏，鮮血浸透了高加索首府的大街。外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因從事革命活動而被沙皇警察流放到高加索—— 

當然，他們在那裏可以幫助煽動革命活動——這讓朱加施維里遇到了米 

哈伊爾•加里寧(Mikhail Kalinin)等人。"但26歲、好鬥的克茨霍維里 

仍然是與帝俄社會民主黨人聯繋的關鍵，也是朱加施維里的榜樣。拉 

多在巴庫搞地下鬥爭，而且真的辦了一份同《犁溝報》競爭的格魯吉亞 

文報紙，叫《鬥爭報》，這份言辭激烈的報紙從1901年9月開始發行。 

在談到1901年五一節梯弗利斯的流血衝突時，《鬥爭報》上一篇未署名 

的文章(1901年11-12月)毫不畏懼地説道，I■今天我們在街頭遊行示威 

中所蒙受的犧牲，將來會換得百倍的補償」，還説「在鬥爭中犧牲的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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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陣營中抓去的每一個戰士，都會喚起成百成千的新戰士」。疝克茨 

笹維里和阿韋利•葉努基澤（Avel%nukidze）、列昂尼德•克拉辛（Leonid 

Krasin）等在巴庫的社會民主黨人一同建立的地下印刷所，就隱藏在城 

廛的穆斯林居住區，代號I■妮娜」——這是（格魯吉亞女守護神）尼諾在 

俄語中的説法。它還重印了最近創辦的俄文馬克思主義僑民報紙《火星 

報》，原件是由馬幫從中歐經大不里士 （伊朗）偷偷帶到巴庫的。％妮娜 

很快就成了社會民主黨在整個俄羅斯帝國最大的地下印刷所，這讓沙皇 

警方頭疼不已（1901-1907）。"年輕的朱加施維里正是通過妮娜印刷所 

和拉多的《鬥爭報〉開始瞭解到列寧思想的。列寧在到1901年底為止的 

總共13期《火星報〉上，寫了很多言辭尖鋭的（未署名）社論。列

克茨霍維里繞開饒爾丹尼亞，讓朱加施維里有了直接把握俄國社會 

民主黨脈動的機會，這讓他成了一名消息靈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富有鬥 

爭精神的街頭鼓動家。後一種角色是同朱加施維里固有的喜歡自學的 

傾向以及他以啟發民眾為己任的使命感結合在一起的。-不過，朱加施 

維里從自身的經驗出發，痛感工人往往並不懂得學習和自我完善的重要 

性。在1901年11月11日新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梯弗利斯委員會的 

一次會議上，他支持的不是工人黨員，而是半知識分子黨員，也就是像 

他自己和拉多那樣的黨員。他認為邀請工人入黨同「密謀」不相稱，會 

讓黨員暴露，有被捕的危險。列寧在《火星勸上宣傳過這一看法。他 

還寫了一本內容寬泛的小冊子，名叫《怎麼辦？》（1902年3月），那是 

針對《火星報》小組中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尖鋭批評（1901年9月）所作 

的自我辯護。列寧的主張，即建立一個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政黨，很 

快造成《火星勸小组的分裂。的與此同時，在梯弗利斯委員會1901年 

11月的會議上，大多數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在表決時都贊成吸收工人 

入黨，反對朱加施維里類似於列寧的要求。持°不過，梯弗利斯委員會 

還是決定，把朱加施維里派到黑海的港口城市巴統，到工人中間做鼓動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I卷，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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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巴統是一項很受人關注的任務。這座港口城市距離奧斯曼帝國 

的邊境只有12英里*，是在1877至1878年的戰爭中同信奉伊斯蘭教的阿 

扎爾（阿扎利亞）的其他地區一起，從奧斯曼土耳其人那裏奪來的。在 

連接上俄國的外高加索鐵路以後，巴統成了輸出俄國裏海石油的終端。 

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從巴庫到巴統的管道正在修建中（將在1907年投入 

使用），而其贊助者一以炸藥出名的瑞典諾貝爾家族、以銀行業務出 

名的法國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以及亞美尼亞商業巨頭亞歷山 

大•曼塔什揚（AlexanderMantashyan »生於1842年 > 按照俄羅斯化的形 

式叫做曼塔舍夫（Mantashov））—試圖打破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在向歐洲 

供應煤油的領域近乎壟斷的地位。w朱加施維里也想利用石油業的快 

速發展來達到某些激進目的。（不久，《火星報》連同其他俄文馬克思主 

義宣傳品，就開始從馬賽經海路運抵巴統。）這座港口城市已經有了工 

人的「週日學校」，是由「第三小組」的創始人之一尼古拉•「卡爾洛」• 

齊赫澤（Nikoloz“Karlo” Chkheidze，生於1864年）和伊西多爾•拉米施 

維里（Isidor Ramishvili >生於1859年）創辦的»兩人都是諾伊•饒爾丹 

尼亞的親密同志。

年輕的朱加施維里同工人打成一片。在工人當中，他「説話不像演 

説家那麼優雅」，一位抱有敵意的格魯吉亞同伴後來回憶説，「他的話堅 

定有力。他講話時諷刺挖苦，粗暴嚴厲，喋喋不休」，然後又「表示歉 

意説，他是在用無產階級的語言講話，無產階級沒有學會彬彬有禮或 

貴族的口才」。"3在一位熟人給朱加施維里在羅斯柴爾德石油公司找了 

份工作後，他的工人姿態就變得名副其實了。在那裏，1902年2月25 52

日，由族客戶的需求減少，389名工人（總共大約有900名）被解僱，而 

下達通知僅僅提前了兩週，此舉在兩天後引發全面罷工。‘°4隨之而來 

的是大搜捕。高加索的軍事長官暗中對當地省長們説，工人的居住和 

勞動條件惡劣，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將會找到「合適的土壤」。心此外， 

把參加抗議活動的工人遣送到他們老家的村落，只能加劇格魯吉亞農村 

編註：約1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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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叛亂風潮。'喝3月9日那天，一群拿着石塊的人試圖把自己的同志從 

轉運的監獄裏救出來。「兄弟們，別害怕门一名被關押的工人喊道， 

「他們不會開槍，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我們救出去。」警察開火了，至少打 

死了 14人。叩

「巴统大屠殺」在俄羅斯帝國各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可對朱加施 

維里而言一他散發了煽動傳單一所帶來的後果就是他在1901年4月 

5日的被捕•。警方報吿對他的描述是：「無業，住址不詳」，不過，他「是 

工人的教師」。皿朱加施維里對工人的鬥爭精神是否有影響，現在還不 

淸楚。但對他的指控是，「挑起混亂和不服從上級權威」。，09巴統事件 

也引發了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不同小組間的仇恨»而這種仇恨將會糾纏着 

朱加施維里。梯弗利斯委員會派了達維德•「莫赫韋」•哈爾季施維里 

（David aMokheve" Khardshvili）去那裏接替他。莫赫韋在梯弗利斯的時候 

就認為，只有工人才應該成為梯弗利斯委員會的正式成員，（朱加施維 

里一類）知識分子不該有那樣的地位。莫赫韋到達巴統後，指責關押之 

中的朱加施維里故意挑起警方的屠殺。“°不過，朱加施維里關在牢裏 

的時候，巴統忠實於他的人們抵制了莫赫韋的權威。一份警方報吿一 

根據線人提供的信息一評論説:「朱加施維里的專橫激怒了許多人， 

結果導致該组織的分裂。_T正是在這次關押期間，朱加施維里開始題 

繁使用「柯巴」的化名，意思是「向不公正復仇的人」。“2梯弗利斯委員 

會的成員對他非常慣怒。若是他們知道1902至1903年，未來的斯大林 

被拘押在巴統期間，曾以「越來越嚴重的咳嗽讓人喘不過氣來和12年繭 

被丈夫遺棄並把我看作她唯一依靠的可憐老母親」為由，兩次央吿高加 

索總督放了他，他們會更加憤怒。“3 （1903年1月，凱可也為兒子向縛 

督求過情。）如此沒有骨氣，要是被人知道，將會敗壞革命者的名聲。 

53 獄醫給朱加施維里做了檢查，但憲兵隊反對網開一面。1,4在被捕15個

月之後，1903年7月，柯巴•朱加施維里根據政府命令被判流放三年， 

地點是東西伯利亞説蒙古語的布里亞特。

謎註：應為1902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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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1月，在運牲口的火車車廂外面，可能是未來的斯大林第 

一次見到真正的冬天，見到了白雪皑聘的大地和冰封的河流。作為身 

在西伯利亞的格魯吉亞人，柯巴這位復仇者在首次嘗試逃跑時差點兒凍 

死。但到了 1904年1月，他已經能夠成功地躲過村裏的警察頭目，趕 

了大約40英里*的路到達鐵路線的終點 ，一路潛回梯弗利斯。115關於此 

次逃跑，他後來講過三個不同的故事，其中一個是説，他不停地給人伏 

特加，搭上了某人的雪橇。實際上，未來的斯大林似乎是利用了真實 

或偽造的憲兵隊證件一這樣的花招增加了人們對他為何能很快逃跑的 

懷疑(他是不是投靠了警方？)&當他不在梯弗利斯的時候，那裏召 

開了代表大會，把南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統一起來，並成立了有九位成 

員的「聯合委員會」；朱加施維里後來被增補進來。1,7不過，他以前的巴 

統委員會故意迴避他。人們認為那裏的屠殺和政治分裂同他有關，而 

在他很快逃回來之後，人們不相信他，認為他可能是坐探。也他受到警 

方的通緝，居無定所：回到哥里(他在那兒弄到了新的假證件)，然後是 

巴統和梯弗利斯。他以前在叵統進行地下活動時的女房東兼情婦、22 

歲的娜塔莎•基爾塔娃一西哈魯利澤(Natasha Kirtava-Sikharulidze)拒絕 

陪他到梯弗利斯；他罵了她。w在高加索首府，警方盯得很緊，朱加 

施維里一個月至少要換八次住處。他又一次遇到了列夫•羅森菲爾德 

(LevRozenfeld)，人們更熟悉的名字是「加米涅夫」(Kamenev)，後者幫 

他找到了藏身的地方。那處安全屋的主人叫謝爾蓋•阿利盧耶夫(Sergei 

Alliluyev)，他是個被派到梯弗利斯的熟練技工，受僱於鐵路修理廠，已 

婚。(後來成為斯大林第二任岳父的)阿利盧耶夫家在梯弗利斯郊外， 

那裏是社會民主黨的會議中心，同時也收留那些暫時沒有遭到逮捕和驅 

逐的鼓動家。，2°

加米涅夫後來還給過朱加施維里一本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君 

主論》的俄譯本(1869)，雖然俄國的革命者幾乎用不着那位意大利的政 

治理論家。121謝爾蓋•涅恰耶夫(SergeiNechayev，1847-1882) ＞農奴 

編註：約6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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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和秘密的I■人民報復會」創始人，1871年曾經説過，「所有能讓革命 

獲得勝利的都是道德的，所有妨礙革命的都是不道德的」。口

54 這就是在拉多的啟發下，未來那位專政者的早期革命歲月(1898.

1903):想要成為鼓動家和工人的導師；在梯弗利斯採取的五一節策略引 

發了流血衝突；為了同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報刊一爭高下而創辦了非法的 

馬克思主義報刊；受到指控説在巴統挑起警方的屠殺和分裂黨；在西格 

魯吉亞度過了很長一段艱難的牢獄生活；背地裏在高加索總督面前卑躬 

屈膝；在嚴寒的西伯利亞過了一段短暫的流放生活；被懷疑投靠警方； 

東躲西藏。幾乎是眨眼功夫，朱加施維里這位哥里的虔誠少年，就從 

把維克托•雨果的作品偷偷帶進梯弗利斯神學院，變成了全球社會主 

義運動的參與者，儘管只是一位不起眼的參與者。這其中的原因，很 

大程度上並不在於某種蔑視法律的高加索文化，而在於沙俄壓迫和不公 

正的現象非常嚴重。自認為正在陷入專制統治無底深淵的青年激進分 

子，繼續公開對抗政權。可是，就連那些一直反對採取這種做法的馬 

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比如《犁溝報》的饒爾丹尼亞和吉布拉澤,也 

很快採取了這種好鬥而冒險的辦法。沙皇的政治體系和帝國的狀況使 

得鬥爭日益尖鋭。在高加索就如同在整個帝國一樣，左翼分子實際上 

越過了鼓動工聯主義的階段一同西歐相比，工聯主義在俄國直到很久 

之後還是非法的一直接主張用暴力推翻不公正的秩序。'”

就連官僚們(在內部通信中)也意識到這種強勁的反抗勢頭：工廠 

的管理制度野蠻得無以復加；地主及其幫兇把解放後的農民當奴隸- 

樣對待；任何想要缓和這種狀況的努力都被當作叛國。"「一個人先是 

相信目前的狀況是錯誤、不公正的，」斯大林後來令人信服地解釋説， 

[■然後決定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糾正這種狀況。在沙皇政權的統治下，任 

何真正想要幫助人民的嘗試，都會使人落到為法律所不容的境地；他 

會被當作革命者受到追捕。」"如果説生活在沙皇制度下把朱加施維里 

和其他許多年輕人變成從事街頭戰鬥的革命者，那他還把自己視為啟蒙 

者——到此時為止，幾乎只以口頭的形式——以及受到排擠和打壓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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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之秀，不僅要對付沙皇警察，還要反抗饒爾丹尼亞領導下的革命陣營 

中不瞭解狀況的當權者。m在試圖領導舉行抗議活動的工人時，朱加 

施維里有成功之處，也有遭人詬病的地方。不過，他倒是證明了自己 

擅長把他那樣的年輕人培養成一個緊密團結的集團。「柯巴同其他所有 

的布爾什維克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有位抱有敵意的格魯吉亞流亡者回 55

憶説，「具有無可置疑的更大的能量，能夠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不屈 

不撓的權力欲，尤其是他具有自主精神的強大組織才能」，目的是培養 

「門徒，以便他可以通過他們……掌握整個組織」-*27

不過，在朱加施維里獨立開展活動之前，拉多•克茨霍維里就為 

他樹立了勇敢的職業革命家的榜樣——與不公正作鬥爭，機智地從事地 

下活動，對沙皇警察的蔑視。'”列昂尼德-克拉辛認為拉多是組織天 

才。謝爾蓋•阿利盧耶夫認為拉多是高加索社會主義運動中最有魅力 

的人物。但是在1902年春天，在巴庫的社會民主黨人遭到大範圍逮捕 

後，只出了四期的《鬥爭報》停刊了。（它的競爭對手《犁溝報》不久也被 

査封。）1902年9月，克茨霍維里被捕，關在梯弗利斯的麥捷希監獄。 

拉多可能是在警察搜查其他人的住處時，因為擔心同志被捕，説出了自 

己的真實姓名而被捕的。站在牢裏的大號槍眼旁，對着獄友和過路者 

喊話的拉多，一個令監獄當局「害怕和憎恨」的「叛賊」0必w），似乎 

每天都在折磨着監獄看守。他試圖偷偷帶出麥捷希監獄的一張紙條， 

可能導致了阿韋利•葉努基澤的被捕。1903年8月，當拉多拒絕從窗子 

上下來時，一名監獄看守在發出警吿後，從牢房的窗外開槍打死了27 

歲的拉多。⑵人們後來在講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説，拉多毫不理會看守 

的警吿，一直高喊「打倒專制！」他似乎是心甘情願地，甚至也許是迫 

不及待地為革命事業獻身。

後來，從前和斯大林有聯繫的人的功勞幾乎全被抹殺了，但這位專 

政者沒有否認拉多獨立做出的革命功績，沒有否認拉多的存在。’3。（在 

描寫蘇維埃格魯吉亞的新聞片中有拉多出生的房屋。），3,這肯定同拉多 

犧牲得較早有關，但也突顯了一個事實，即約瑟夫•朱加施維里自己 

也可能遭遇和他的第一位導師同樣的命運：早早地死在沙皇的監獄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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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制度最危險的敵人

整個俄羅斯帝國處於動盪之中，各階層人心惶惶。工人、學生、 56

包括最高層的宮廷社會在內的責族、實業家、商人、小店主，以 

及最底層但並非最不重要的農民，都是如此……在国外常有人建 

議，针對這種狀況-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批准一部憲法；要是在這 

裏這樣做，結果幾乎肯定會是革命。

——奥匈帝国駐聖彼得堡使館隨員致維也納的備忘錄，1902年'

橫跨歐亞大陸的俄國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萬花筒，按照1897年的統 

計數據，它有104個民族，146種語言。實際上，整個帝國就像大雜 

儈。2在俄國，對帝國來説關鍵不在於多民族本身，而在於政治制度。 

通常認為，俄國現代的國家管理體系肇端於彼得一世或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2至1725年在位），儘管歸功於他的一些重大變化往往要 

追溯到他父親甚至祖父執政的時候。3西化也被認為是彼得的功勞，可 

他並不信任西方，只將其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即技術性技能的來源。4 

彼得——他母親的遠祖是讎靶人——的確讓俄國在文化上更加歐化。制 

度方面，他仿照瑞典的模式，規範了國家管理。他還開始頒行「官階 

表」，作為階梯式的激勵措施，鼓勵人們爭取榮譽和特權，並向新人開 

放為國效力的機會。彼得把身份和出身分開，換句話説，把原本憑出 

身獲得的權利變成國家的賞賜，從而擴大了執政當局的權能。但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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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都管，結果反倒破壞了自己的國家建設。就像有位外國大使説的, 

57 彼得「越來越覺得在整個國家，在他的血親和波雅爾當中無人堪當小

任。所以他只好推開波雅爾貴族(boyars，他稱其為不忠實的狗)，親E 

挑起國家的重擔，着手建立一個不一樣的新政府」» 5 1722年，彼得九 

自己升格為「皇帝」(最高統治者)，要求和(並不實際統治的)神聖羅启 

帝國皇帝平起平坐。(他選擇了「全俄皇帝」這個稱號，而不是有人建首 

的「東方皇帝」。)最重要的是，彼得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宮廷中的特殊人 

會儀式，比如假陽具縦樂•和模擬婚禮，強化了他自己的角色一那冬 

儀式突出了專制君主個人的中心地位和權力。&讓俄國成為強國的願富 

同強烈的人格主義結合在一起。

彼得建設國家的方法還加強了俄國精英同專制權力的緊密聯繋。 

俄國從未形成一個羽翼豐滿並具有法人團體制度的貴族集團，這利 

一種集團最终將會推翻绝對主義的統治(雖然在1730年終於有一些用 

國貴族的確想那麼做)。咋不錯，俄國的貴族是積累了同奥地利甚至 

英國貴族一樣多的財富。而且跟奧地利和英國不同，俄國的貴族中 

中岀現了一些享譽世界的文化名人，比如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屠枱 

涅夫(Turgenev) ' 格林卡(Mikhail Glinka)、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 

拉赫瑪尼諾夫(Rachmaninoff) '斯克里亞賓(Scriabin) '莫索爾格斯有 

(Mussorgsky) °俄國的貴族還是一個開放的階層：哪怕私生子也可以科 

得貴族身份(比如亞歷山大•赫爾岑)。但更大的區別是，作為君主立 

憲制中的統治階級，英國貴族獲得了政治經驗。俄國的農奴主在自己 

的莊園享有無上的權力，但其生活終究要仰仗專制君主的恩惠。在0 

國，精英身份是用報效換來的賞賜，而這種賞賜也可以收回。8除了從 

政報效君主外，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俄國貴族還必須不停地工作。 

當然，在專制君主統治的幾百年中，俄國的特權家族大多存續下來。 

但並不是所有精英家族都能存續，在興旺發達和流放監禁之間，區別似

*糸註：在彼得大帝的安怫下•群臣拿着假陽具進行戲仿宗教的活動。

t譯註：指1730年1月彼得二世去世後，最高樞密院的戈利岑家族和多爾戈魯基家族向卑用 

繼位的安娜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條件，包括未级樞密院同意，無權宣戰•微税或支出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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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很隨意。9俄國有地位、有勢力的人，其財產、有時甚至人身安全都 

要倚靠地位更高的庇護者來保護。

包括馬克思在內的許多觀察家斷言，「現代俄國不過是從莫斯科大 

公國演變而來」。"他們錯了，彼得之後的俄羅斯及其首都聖彼得堡 ， 

更接近於歐洲的專制主義，而不是古莫斯科大公國。但上述事實沒有 

得到重視。俄國「冷漠的」小官僚、「愚蠢的」馬屁精和「膽小怕事的」國 

家獎章收藏家，成了文學作品冷嘲熱諷的對象，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 58 

是尼古拉•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宮廷圈子也把俄國的新貴戲稱為「閣 

下」。除了那些回憶錄和果戈理的妙筆——這些仍然使歷史學家着迷 

——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其他的重要聲音。比如，鮑里斯• A.瓦西里 

奇科夫公爵(Boris A. Vasilchikov)，一個被選進自己莊園附近的地方自治 

會(E切。)的貴族和後來的普斯科夫省長，在入仕之前對帝國的官場 

同樣十分鄙視。「在擔任大臣的這兩年，我對彼得堡官場有了很高的評 

價，」他寫道，「在知識、經驗和履行職責方面，彼得堡各大臣官署和各 

部的工作人員水平都很高……此外，誣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們勤奮工作 

的巨大能力。」“當然，瓦西里奇科夫也注意到，帝俄工作人員很少有 

人擁有開闊的眼界，許多官員即便真有想法，也照舊四平八穩，不願冒 

險違背上級的意願。”溜鬚拍馬達到驚人的程度。官員靠的是上學時的 

人脈、血緣和婚姻關係、小圈子，所有這些可以掩蓋過失和無能。但 

最重要的庇護者和保護人的權威，常常是源自成就，而不僅是人脈。 

事實雖不如果戈理編的故事那麼精彩，但不容抹殺：帝俄發展成了一個 

在財政和軍事上令人生畏的國家；實際上，它所能調動的資源，規模之 

大，肯定和作為對手的奧斯曼帝國或哈布斯堡帝國不相上下。°

遲至1790年代，陸地面積相當於俄國1%的普魯士有1.4萬名官 

員，而沙皇帝國只有1.6萬名官員，大學僅一所，而且才幾十年歷史。 

但在1800年代，俄國官員的增速是人口増速的七倍之多，到1900年已 

達38.5萬人，僅在1850年之後就暴增30萬人。不錯，在俄國飽受詬病 

的各個省長中，確實有很多人培養了突出的行政經驗和才能，但他們領 

導的省級機關聲望較低，稱職而且誠實的辦事人員嚴重不足。"有些地 

方的治理極為薄弱：比如在費爾干納盆地，沙皇治下的突厥斯坦人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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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密的地區，至少有200萬居民，而俄國只安排了58名行政人員和區區 

2名翻譯。,總的來説，1900年，德意志帝國每1,000人就有12.6名官 

員，而帝俄仍然只有不到4名官員，這樣的比例反襯出俄國人口的龐大 

59 ——1.3億對德國的5,000萬。场俄羅斯是個頭重腳輕的國家。”帝國各

省大多交由地方治理，但其治理範圍受到帝國法律的限制，組織化程度 

也各不相同。"'有些省做得很好，比如下諾夫哥羅德。"其他省，比如 

托木斯克，則腐敗嚴重，無法正常運轉。不稱職的現象在體系頂層最 

普遍。許多副手用陰謀詭計把上司搞下台，結果，此舉助長了把平庸 

之輩提拔到上層（至少是高級副手）的風氣，在沙皇任命大臣的時候， 

這一點表現得最明顯。&在俄國，要想成為公務員，是不需要像在德意 

志帝國和日本那樣參加考試的，但由於行政管理的需要，招聘漸漸開始 

以大學教育和專業知識為基礎。2,俄國開始從所有社會階層中招募工作 

人員，成千上萬的平民通過為國效力變成了貴族，這條向上的通道將會 

收緊，但從來沒有關閉。

同時，與普魯士、奧地利 ' 英國或法國的專制主義不同，俄國的 

專制制度一直到進入現代之後還延續了很長時間。普魯士的腓特烈大 

帝（FrederickII，1772至1786年在位）自稱是「國家的第一僕人」，此説 

標誌着國家在君主之外的獨立存在。俄國的沙皇情願把價值一個西伯 

利亞銀礦的獎章頒發給國家官員，卻唯恐失去專制特權，不願承認國 

家在他們之外的獨立存在。哪怕是遭遇了最嚴重的危機，「專制原則J 

仍然保留下來。1855年亞歷山大二世繼位時，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 

給兒子的臨終遺言是：「我想把所有不愉快的事情和所有的麻煩一起帶 

走，好傳給你一個有序 ' 平靜而幸福的俄羅斯。」”但尼古拉一世為了 

利用奧斯曼帝國正在收縮的機會，使帝國捲入了代價很高的克里米亞戰 

爭（1853-1856）。英國帶領一些歐洲國家聯手對付聖彼得堡，結果，亞 

歷山大二世損失了45萬名帝國臣民，在衝突行將演變為世界大戰的時 

候，無奈地接受了戰敗的事實。23慘敗後——這是俄國145年來首次戰 

敗一亞歷山大二世不得不同意進行一系列的I■大改革」，包括遲來的農 

奴解放。（「自上而下要好過自下而上」，沙皇警吿有顧慮的貴族們説， 

因為國家為貴族從農民那裏收取的巨額贖金不太能讓他們滿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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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自己的專制特權依舊神聖不可侵犯。在國內，亞歷山大二世讓大 

學、新聞界和宮廷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一旦俄國的臣民想要行 60

使公民的自由，他就開始阻攔。舞這位沙皇兼解放者，就像那時人們開 

始瞭解的那樣，拒絕頒行憲法，因為正如他的內務大臣説的，亞歷山 

大二世「實際上認為，那樣做會傷害俄羅斯並造成其解體」。"但沙皇甚 

至不願把國家的法律用在國家官員身上，唯恐那樣會削弱專制君主的 

特權。”對亞歷山大二世來説，准予某種程度的地方自治、司法獨立和 

大學自治，連同解放農奴一起，反倒讓維護專制君主的權力顯得越發 

緊迫。就這樣，「大改革」中成立議會的時機不幸錯過了，而在I860年 

代，以及後來的1880年代，本來是有可能成立議會的。”

為了不侵犯專制君主的特權，俄國不僅沒有議會，就連協調一致 

的政府也沒有。當然，亞歷山大二世曾經同意讓大臣會議來協調政 

務，但（1857年的）努力無果而終。實際上，沙皇不願放棄讓大臣繞過 

集體機關而在私下裏直接向他匯報的權力；大臣們串通一氣，阻撓政 

府改革，是因為他們不想放棄通過私下裏接近專制君主而獲得的影響 

力。"大臣委員會的會議，就像帝國任何覲見的場合一樣，主要是努力 

把「專制君主的意志」神聖化，避免在決策中站錯隊帶來的災難。只有 

最巧妙的會議才能偶爾設法把某種想法當作沙皇自己的意願塞進去。” 

同時，廷臣和I■非正式」顧問還在繼續制定政策，甚至為各部門制定政 

策，而由於官僚作風，俄國政府的運轉依舊是既不協調也不公開。沙 

皇制度孱弱無力可又無藥可救：維護專制制度的必要舉措削弱了國家 

的力量。至於由此產生的政治體制，俏皮之人説得簡單明瞭：專制制 

度要靠不時的暗殺來緩和。1866年，狩獵季開始，頭六次都針對亞歷 

山大二世。1881年，他終於被炸得粉碎。亞歷山大三世幾次死裏逃 

生，其中一次是在他兒子、未來的沙皇尼古拉的連隊。1887年，在一 

次針對亞歷山大三世的陰謀失敗後，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Alexander 

Ulyanov）——地下組織「民意黨」的成員，同時也是當時17歲的弗拉基 

米爾（未來的列寧）的哥哥一拒絕了寬大處理的提議，結果被絞死。 

僵化的專制制度有很多敵人，包括約瑟夫•朱加施維里。但它最危險 

的敵人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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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地缘政治的當務之急

截止到世紀之交，帝俄至少發生過100起政治謀殺。此後的步找 

加快，因為恐怖分子和刺客要的就是混亂一挑動警察去抓人殺人， 

而這，按照扭曲的恐怖主義邏輯，將會激起社會的反叛。接下來成為 

暗殺對象的皇室成員是亞歷山大二世的小兒子（同時也是尼古拉二世 

的叔叔）、莫斯科總督謝爾蓋大公（Grand Duke Sergei） ―1905年，就 

在克里姆林宮之內，他被炸得身首異處。直到那一年，實際上政治括 

動在俄國仍然是非法的：政黨和工會被禁止；書報審查制度意味着幾 

乎沒有發表政治言論的機會，除非是朝官員的馬車扔「石榴」，眼看着 

血肉橫飛。（謝爾蓋大公的手指是在附近的屋頂上找到的。）'作為回 

應，沙皇當局改組了政治警察，成立了一間可怕的新機構——「保安 

處J （okhrannoyeotdelenie） °恐怖分子馬上給它起了個綽號5輕蔑地稱之 

為I■奧赫拉恩卡」（涌瓜”貽），意思是「小小的保安處」。’當然，不僅是 

俄國，歐洲的各個王朝（法國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也 

都發明了這種「維護治安」的做法，藉助警察機關管理社會；比起歐洲 

同行，俄國的政治警察並不是特別窮兇極惡。"保安處仿照法國人的做 

法，用「暗室」（cabinetsnoires）暗中攔截郵件 工人員在暗室裏用蒸 

汽熏開信件封口，讀取用隱形墨水寫的內容，破譯革命者的密碼（雖松 

那些密碼並不怎麼樣）。"必然地，俄國的警察頭目發現他們的郵件也 

要接受徹底的檢查，於是，一些沙皇官員就故意給第三方寫信，在信中 

奉承自己的上司。"雖説有俄國常規警察和憲兵隊的協助，但幽靈般的 

保安處從未達到經費更加充足的法國同行那樣的社會覆蓋面。35不過， 

保安處的神秘放大了其影響力。

保安處很多特工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點類似於［■知識分子警察J - 

他們為批駁革命者的思想，對革命著作進行了編纂整理。36特工們吸收 

國際上最新的諜報技術，使用倫敎警方的E. R.亨利（E. R. Henry）指纽 

链識手冊和德國警方的檔案管理辦法。37不過，反恐實際上是件福:

譚註福行文方便，下文凡提到奥州恩卡的地方，都詡成保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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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盡可能徹底地追蹤恐怖關係網，保安處往往只能讓恐怖分子的暗 62

殺得逞。*更有甚者，許多保安處派出的臥底本身也搞政治謀殺，以 

便證明自己的忠誠並留在崗位上繼續監視。沙皇警察暗殺其他沙皇官 

員，這種卑劣的事情加劇了警察內部的派系傾軋。結果，保安處的高 

級特工自己也受到監視，儘管其中叛變的人比被自己的叛徒特工謀殺 

的人少。功沙皇尼古拉二世也看不上保安處，幾乎從不賞臉接見保安處 

的首腦。"保安處在宮廷裏幾乎沒有靠山，但卻是國家唯一真正跟社會 

有着緊密聯繫的那部分。此外，保安處和它理應打擊的恐怖分子糾纏 

不清，和它理應保衞的政權比較疏遠，但卻接連取得成功。4,保安處用 

離間計讓真正的革命者受到懷疑，支持那些一旦得勢就會削弱恐怖組織 

的革命者。斯大林生前身後都沒能擺脱被説成警方奸細的謠言（對於這 

樣的指控，他的許多對頭都拿不出證據）。42列夫•托洛斯基也被懷疑 

同警方有勾結。43就像某個前保安處處長吹噓的：「革命黨……相互猜 

疑，結果到最後，沒有哪個同謀者還能相信別人。」"

可是，在生來暴躁的革命者和擅長幕後操縱的恐怖分子之間製造不 

和，根本救不了病入膏肓的沙皇統治。專制制度的核心問題不在於政 

治上受到抨擊，也不在於威權主義實際上同現代性無法兼容，而在於俄 

國專制制度的冥頑不化。沙皇制度扼殺了恰恰是它迫切需要的、並在 

某種程度上是它為了爭取成為強國而追求的現代性。45

我們所説的現代性，不是某種自然而然或自動形成的東西。它和 

一套很難具備的特徵有關：大生產、大眾文化、大眾政治。幾個最大 

的強國具備了這些特徵，這些國家反過來又迫使其他國家也要具備現代 

性，否則就要承擔相應的後果 > 包括戰敗並有可能淪為殖民地。從殖 

民者的角度看，（在大多數情況下）殖民地不僅是地緣政治上有價值的 

東西，而且用某個歷史學家的話説，還是「一種國家層面的炫耀性消費」 

—地緣政治地位的標誌，或者缺乏地緣政治地位的標誌，助長了國家 

競爭中的侵略性，正如受欺凌的國家所證明的那樣。46換句話説，現代 63 

性並不是社會學意義上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而是 

一個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過程，是成為所謂的大國還是淪為大國犧牲品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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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钢的生產體系的發明為例（1850年代），鋼是鐵堅硬而有彈性的 

形態，使得武器發生了革命性變革，並通過改變運輸方式讓全球經濟 

成為可能。鋼快速發展的部分原因在於電動機的發明（1880年代）讓大 

規模生產成為可能：產品核心部件的標準化，生產線勞動的細分，機 

器代替人工，車間物流的重組。48這些新的生產工藝讓全世界的鋼產量 

從1870年的50萬噸猛増到1900年的2,800萬噸。不過，美國佔1,000篱 

噸，德國800萬噸，英國500萬噸，鋼幾乎全部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 

此外逆可以看二下主要化工產品的生產：用於提高農業產量的合成肥 

料，用於棉布生產的氯漂白劑，以及用於採礦、修築鐵路和暗殺的炸藥 

（1866年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Nobel）發明了硝化甘油炸藥）。鬭 

着某些國家在現代工業方面的成功»世界開始分化為先進的工業化國家 

（西歐、北美、日本）和落後的原材料供應國（非洲、南美、亞洲大部）。

現代的競爭性特徵理包括金融和信貸工具、穩定的貨幣以及股份公 

司。妙但新的世界經濟在許多方面要依賴熱帶地區的農民，彳也們提供了 

工業國必需的初級產品（原材料），同時又消費了很多用他們的原材料 

生產的商品。商業化促進了從自給到專門化的轉變*比如在中國，為 

了滿足英國棉纺廠的需要，大片用於自給農業的土地改種了棉花，市場 

的普及最终讓生產上的巨大增長成為可能。但市場的普及也降低了 （可 

以最大程度地減少自給農業缺陷的）作物種植的多樣性，破壞了（可以 

提高生存幾率的）社會互惠網絡，這就意味着市場削弱了應對長時段周 

期性乾旱的傳统方法。厄爾尼諾氣流（太平洋水溫的周期性變暖）把高 

溫和潮濕输送到世界部分地區，製造了對農業來説不穩定的氣候：除 

了嚴重的乾旱，握有暴雨 ' 洪涝 ' 滑坡和野火。結果造成三次嚴重的 

饑荒和疾病（1876-1879 ' 1889-1891和1896-1900），在中國' 巴西和 

64 印度造成3,000萬至6,000萬人死亡。單是印度，就有1,500萬人死於儀

荒，相當於當時英國人口的一半。自從14世紀的黑死病和16世紀給新 

大陸土著造成毀滅性後果的疾病以來，從未有過如此大的破壞。要是 

這種大規模的死亡發生在歐洲——相當於30次愛爾蘭饑荒，會被看作 

世界歷史的中心事件。除了商業化和氣候，還有一些影響因素，比如 

美國鐵路泡沫的破滅，導致對熱帶主要產品的需求急劇下降。尤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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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者笨拙的種族主義統治，加劇了市場和氣候的不確定性。50只 

有在1889年的埃塞俄比亞，絕對的暖乏才是問題；這些饑荒並不是「天 

災」，而是人禍，是世界由大國支配的必然後果。

現代性的力量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管理不當。1870至1900年，印度 

遭受大饑荒，可輸出到英國的糧食卻從300萬增加到1,000萬，供應了 

英國小麥消費量的五分之一。1907年，一位在政府部門工作了 35年的 

英國官員承認：「現在饑荒比以前更頻繁、更嚴重了 » J5'但這要怪英國 

人自己。他們為了開發殖民地，在印度修建了第四大鐵路網絡，這項 

技術本來可以送來救濟，卻反倒把糧食運走。駐印度的英國總督立頓 

勳爵（Lytton），堅決反對當地官員為儲備糧食或干預市場價格所做的努 

力。他要求羸弱不堪、奄奄一息的人們通過勞動獲得食物，因為他認 

為救濟食物會鼓勵人們偷懶（更不用説還要花費公共資金）。當饑餓的 

婦女試圖偷菜時，她們會被打上印記，有時還會被割掉鼻子或者打死。 

農村的暴民襲擊地主，搶劫糧店。英國官員注意到這種絕望的情緒並 

向國內反映。一份來自印度的報吿指出，「一痼瘋子把一個霍亂病人的 

屍體挖出來吃掉，另一個瘋子殺死自己的兒子並吃掉孩子的屍體」。由 

於中國清朝的統治者抵制修築鐵路，擔心鐵路被用於殖民滲透，賑濟饑 

荒的能力也很有限。聲勢浩大的農民叛亂爆發了。巴西有卡努杜斯戰 

爭，中國有義和拳（那裏的揭帖寫道：「天無雨，地焦旱。」）。但在當 

時，農民不可能推翻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國主義。

市場和世界經濟讓之前不可想像的繁榮成為可能，但世界上大部分 

地區還要經歷一段艱難的歲月才能領會到這一好處。當然，新的世界 65 

經濟並沒有席捲所有的地方。許多小塊地區還生活在這種機會和壓力 

之外。但世界經濟是大勢所趨。電力的發展使得對銅（線）的需求急劇 

增加，結果把蒙大拿、智利和南非都捲入了世界經濟。這様的機會既 

可能走向剛剛發現的繁榮，也可能使其人民受制於世界商品市場上瘋狂 

的價格波動。影響是巨大的。除了幾次大饑荒，1873年奧地利一家銀 

行的倒閉居然引發了波及美國的經濟蕭條，造成大規模的失業，而在 

1880和1890年代，非洲先是因為歐洲大陸之外的經濟衰退而受到極大 

的破壞，繼而又被以現代性為武器的歐洲人瓜分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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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現代性的贓，帝俄的應對相當成功。得益於紡織業，帝俄 

成爲世界第四或第五大工竊國，而單憑國土面積，它又成為歐洲的頂 

級隗業生產國。但問题在旅，俄國的人均GDP只有英國的20% '德國 

的40%。力戰得堡携有世界上最豪華的宮殿，但直到未來的斯大林出 

生瞰，俄國的人均壽命只有30歲，高於英屬印度（23歲），但和中國一 

樣，邮於英國（52歲）、德國（49歲）和日本（51歲）。沙皇尼古拉二世 

統治畤期，識字率在30%左右徘徊，低於18世紀的英國。俄國的統治 

姻十分清楚這些差距 > 因為他們經常訪問歐洲，但他們沒有把自己的 

國家列為三廠，即我們所謂的發展中國家，而是列為一流。俄國的精 

英沒有太大的抱負，可在20世紀初，由超德國的統一和快速工業化， 

以及日本的壯大和工業化，他們的國家並沒有絲毫的喘息機會。當某 

個大國——軍戦術先進，軍官們有文化、有能力，士兵們士氣高昂， 

國內有建轉良好的國家機構和工程學校——突然叩打你的國門時，你不 

能哭着城着説「不公平」。要衡量俄國在社會經濟以及政治上的先進程 

度，必須和最先進的對手比較。“

就連同時代的革命者也承認俄國處在兩難的境地。最先把馬克思 

《資本論》讓成俄文的尼古拉•丹尼爾遜，擔心自己更希望俄國走的道 

路一通過農民村社（一種權力分散的小規模經濟組織）朝着社會主義方 

66向從容而自然地演~~承受不了國際體系的壓力，而且俄國的資產 

階級也無法應對這一挑戦。「一方面，要是仿效英國緩慢的、歷時三百 

年的經濟發展過程，那俄國就有可能無法抵擋世界上各個大國的殖民 

統治，」丹尼爾遜在1890年代《資本論〉俄文版的序言中寫道，「另一方 

而 > 要是抱着達爾文主義的態度輕率地引入『西式』自由市場和私有化， 

又有可能產生腐敗的資產階級精英和貧窮的大多數，同時，生產率卻沒 

有任何提高。」俄國似乎面臨着可伯的選擇，要麼被歐洲國家殖民化， 

要磨掉進新的不平等和貧困的探淵。55

對为皇政權而言，好處大，代價也大。俄國統治者即使在「大改 

革」之後，也仍然感到財政上捉襟見肘，限制了他們在國際性事務上的 

拖負。克里米亞戦爭讓國家財政徹底陷入困境，但打贏對奧斯曼帝國 

的復仇之戦（1877-1878），則讓俄國花了更多的錢。1858至1880年，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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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財務預算赤字從17億盧布飆升至46億盧布，這需要從國外，從俄國 

的地緣政治對手即歐洲列強那裏大量舉債。"腐敗意味着國家有相當多 

的資金不知道用在甚麼地方。（把國家税收當作私人收入，這在高加索 

一 國財政的大漏洞一或許是最奇特的一幕。）”當然，俄國逃脱了 

奥斯曼人的命運，後者在財政和地緣政治上成了歐洲庇護的對象；俄國 

也逃脱了大清國（1636-1911）的命運，大清國曾在俄國擴張的同時，讓 

中國的國土面積增加了一倍，結果卻一敗塗地，接受了一系列影響深遠 

的不平等條約，包括在俄國手裏接受的不平等條約。58 1900年代初，得 

益於對糖、煤油、火柴、煙草和進口商品的徵税，特別是對伏特加的徵 

税，俄國的財政預算有了結餘的跡象。（俄羅斯帝國酒類的人均消費要 

低於歐洲的其他地方，但國家卻對酒類銷售實行專營。）％然而，與此 

同時，俄國的軍隊預算是國家教育投入的十倍。即使這樣，陸軍部還 

在不斷抱怨經費不足。60

想要成為有競爭■力的大國這一願望所帶來的壓力，的確有助於推 

動俄國高等教育系統擴張，以培養國家工作人員、工程師和醫生。“ 

但讓專制制度害怕的，恰恰是它迫切需要的那些學生。當專制制度試 

圖阻撓大學自治的時候，學生們開始罷課，結果校園被封。62 1900至 

1905年，俄羅斯帝國的被捕者絕大多數都在30歲以下。'與此類似 67 

的是，從1890年代開始騰飛的工業化進程，讓俄國有了很多現代的工 

廠，這些工廠對於國際權力來説至關重要，可產業工人為了爭取八小 

時工作制和合乎人道的生活條件也在罷工，結果工廠也被封掉了。專 

制制度非但沒有像莫斯科保安處一位聰明的處長率先嘗試的那樣，允 

許工人成立合法的組織並且設法籠絡他們，反而鎮壓正在由國家自身 

蓬勃發展的工業化源源不斷地製造出來的工人。64在農村，收成依然 

是俄國經濟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在國內食品消費增加的同時，俄國的 

糧食出口依然滿足了歐洲許多地方的需求，儘管俄國耕地的產量相對 

較低。65然而在1902年春天，在土地肥沃的南方波爾塔瓦省和哈爾科 

夫省，突然爆發大規模的農民叛亂。農民搶掠焚燒貴族莊園，要求減 

租以及森林和水道的自由通行權，小説家列夫•托爾斯泰為此幾次向 

沙皇請願。66第二年，在西格魯吉亞的庫塔伊西省，在古利亞40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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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里•的葡萄園和茶園，沙皇愚蠢的鎮壓行動激起了農民的叛亂。起義 

令社會民主黨人非常意外，因為該省連一家工業企業都沒有。但在農 

民集中起來，提出要選出領導人並彼此宣誓效忠後 > 格魯吉亞社會民 

主黨試圖領導他們。在自治的「古利亞共和國」，給地主交的租少了， 

言論自由有了，警察也被新的「赤色」民兵取代了。67

帝俄有一億多農村居民，生活條件極其多樣。緊張的社會關係撕 

裂了所有在國際體系的逼迫下正在經歷現代化過程的國家。但是在俄 

國，專制制度在政治上對民眾的排斥，甚至是威權主義的手段，放大了 

社會的緊張關係。許多未來的革命者從面向農民的民粹主義轉向以工 

人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他們都面臨着重新思考。

在亞洲的慘敗

對俄國來説，由於其所處的地理位置，要想具備地緣政治所必需的 

現代性，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英國遏制俄國的圖謀沒有得逞：在俄' 

國領土上進行的克里米亞戰爭的失利，反倒促使俄國不但從中國手裏 

68 奪得了阿穆爾河t流域(I860)，還開始征服中亞(1860-1880年代)。但

這些搶來的土地加劇了俄國面臨的挑戰：版圖的無序擴張和棘手的鄰 

國關係。和世界上另一個大陸國家不同，俄羅斯帝國不是安居於兩個 

大洋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兩個沒有惡意的鄰國之間。俄國同時與歐 

洲、近東以及遠東接壤。面對這樣的形勢，本就要在對外政策上謹慎 

行事。但俄國正是以易受攻擊為名，傾向於採取擴張主義政策：當忠 

煎沙皇的軍隊奪取領土的時候，他們以為自己是在先發制人。一旦俄 

國用武力佔領了某個地區，其官員總是堅持要求再佔領下一個，以保住 

先前得到的好處。天命意識和缺乏安全感結合在一起，讓人頭腦發熱。

俄國在17世紀就撅張到太平洋，可是卻根本沒有開發其廣闊的亞 

洲地區。由於映乏可靠而經濟的運輸系統，與遠東進行貿易的夢想沒

*編註：約為】04平方公里。 

t !&註：即離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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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現實。岡後來俄國修築了跨西伯利亞鐵路（1891-1903），將帝國 

首都與太平洋連接起來。的（美國在1869年完成了貫通大陸的鐵路。）俄 

國的鐵路工程主要是出於軍事和戰略考慮，雖然軍方鼓動修築鐵路，但 

不是因為擔心日本，而是擔心中國。（反對修築鐵路的人主張加強海軍 

建設。）加有些官員提出，要用武力推動西伯利亞的經濟開發（1890年， 

整個西伯利亞有687家工業企業，大多是作坊式的，而且近90%是食品 

加工和家畜業。）,結果，在現代史上跨西伯利亞鐵路成了直到當時為 

止最昂貴的和平事業，巨大的損耗、非機械化作業、強徵的農民和苦 

役，所有這些都和同期修築巴拿巴運河的情況相似（也預示着斯大林宏 

偉的五年計劃）。72俄國工程師曾經在1880年代被派到美國和加拿大考 

察，但他們在回國後沒能把需要更堅固的鐵軌和結實的道石乍這些經驗派 

上用場。乃儘管如此，憑藉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Sergei Witte）的毅力 

和巧妙的操作，這條鐵路還是克服了國內的反對和重重的困難建成了。

1849年，維特出身於梯弗利斯一個瑞典裔路德教家族（從他的父 

系而言），該家族皈依了正教，並在帝國南疆成了為帝俄效力的中級官 

員。他母親家族的社會地位要高一些。維特分別在基希訥烏和敖德薩 

完成了中學和大學學業。在敖德薩，他開始了漫長的事業，管理敖德 

薩鐵路並從中獲利。1892年，也就是在1891年大饑荒之後，他到聖彼 69 

得堡就任財政大臣。當時維特年僅43歲，而且起初官階較低，説的是 

帶烏克蘭口音的俄語，到處被當作不受待見的「商人」kkupeti），但他卻 

成了世紀之交帝俄政界呼風喚雨的人物，甚至把對外政策納入到財政部 

的管轄範圍。”

當然，維特不能總攬一切。僅就國家行政部門來説，他就必須同 

內務部打交道，而內務部是保安處，也是警察的保護傘。在許多方 

面，俄國的治理，甚至俄國的政治，都是圍繞着內務部和財政部這兩 

大部門以及兩者之間的競爭進行。財政部和內務部都既想在中央擴張 

势力，又想把觸手伸向地方。” 1902年，兩部門共同慶祝成立一百週年 

的時候，各自出版了一部自己的歷史。內務部講的是在國內，尤其是 

在俄國農村地區，它如何推行和維護秩序；財政部講的是它怎樣對俄國 

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生產開發以獲得國家税收。％俄國絕對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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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國，卻沒有單獨的農業部，倒是有一個不斷發展而規模相對較小的 

部門負責土地事務（直到1905至1906年），而土地大部分屬於國家或皇 

室。〃交通（鐵道）部和工商部是作為強大的財政部的附屬機構存在的。 

到1900年代初，財政部掌握的預算資源要高出內務部及其警察部門數 

倍。尙財政部成了俄羅斯帝國內部龐大的官僚帝國。”

維特還要同宮廷周旋。他出身平平，舉止粗魯，而且娶的是猶太 

女人，所有這些都惹怒了宮廷階層。但這位長相特別、大腦袋、上身 

長而下身短的維特，卻在帝國預算問題上發號施令，為了填補國家金庫 

開始實行酒類專營。80此外，他還大大拓展財政部最近積極推動工業化 

的一項舉措，靠的是吸引外資，讓法國人和德國人繼續鬥下去。維特 

認為外債可以刺激本國資本的積累。他也非常關心國家機器。最重要 

的是，維特強調地緣政治的當務之急是工業化。「不管迄今為止成果有 

多大，同國家的需要相比，同外國相比，我們的工業仍然非常落後」， 

P 1900年，為了敦促尼古拉二世繼續實行關税保護政策，他在備忘錄中 

寫道。維特還説，「就連一個國家的戰備情況，也不僅取決於其軍事機 

器的完善程度，還取決於其工業的發展程度。」要是沒有積極的行動， 

他警吿説，「我國工業的緩慢發展就會危及君主國偉大的政治使命的實 

現。」俄國的競爭對手就會在國外搶得先機，並對俄國本土進行經濟滲 

透，可能還有「成功的政治滲透」。81同後來的斯大林一樣，維特也是以 

犧牲輕工業和絕大部分農村居民的福利為代價，着重優先發展重工業 

和大規模工業。為了掩蓋強加的負擔，維特的財政部故意發佈誇大的 

消費數據。82巧的是，維特也是用鉛筆把指示直接寫在下屬的備忘錄上 

（「這事要再討論」、「寫份摘要」），也是工作到深夜，這兩點被認為是 

那位未來的蘇聯專政者的突出特點。維特還有一個習慣同後來的斯大 

林一樣，那就是到他那裏去的人要坐着，而他則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

維特自以為是俄國的俾斯麥，他從鐵血宰相那裏得到的啟發是， 

利用國家推動經濟發展和現實主義的對外政策。維特也至少在口頭上 

擁護他所謂的俾斯麥「社會君主制」，即保守主義的社會福利綱領，目 

的是搶先一步，削弱社會主義的吸引力。©維特擁有超強的行政能力以 

及頂級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強烈自尊心。84除了聖安娜一級勳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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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勳章在沙皇時代的前身，他還獲得過外國政府的九十多枚國家勳章 

（這在蘇聯時期是不可想像的）。相應地，他也利用財政部的資金，把 

獎章 ' 國家公寓、鄉村別墅、旅行津貼和「獎金」發給自己的手下、盟 

友、宮廷小集團以及記者（因為作了有利的報道）。維特既從莫伊卡河 

畔的財政部大樓領略冬宮和冬宮廣場的美景，也頻頻光顧豐坦卡運河沿 

岸貴族豪宅的沙龍。在專制制度下，大臣幾乎不可能成為真正獨立的 

行動者。維特完全是仰仗沙皇的信任 Serie）。維特明白，權力的另一 

個關鍵是，要在有意不通聲氣的政府內部做到消息靈通。”這就需要在 

整個上流社會的頂層建立起廣泛的非正式網絡。（「作為大臣，」維特在 

財政部的繼任者寫道，「要是想維護自己部門的利益和自己的地位，他 

就別無選擇，只能在宮廷和彼得堡上流社會扮演某種角色。」）貼換句話 71

説，在沙皇政府中，陰謀層出不窮，原因不在個人，而在結構——維特 

深諳此道，他同保安處一些名聲不佳的人聯繫緊密，而他之所以花錢僱 

他們，是出於多種目的。他還讓財政部的手下偷聽並記錄競爭對手的 

談話，將談話內容整理後交給沙皇。十年來，維特在蒂俄大權在握， 

招來競爭對手和社會上反對其嚴苛税收政策的人無休止的抨擊。1903 

年，尼古拉二世終於失去了對他的信任，把他調到一個基本上是擺設的 

位置（維特「感覺高升了」，同時代的人説）。但他在財政部的十年，對 

歷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讓他成了斯大林最重要的先行者之一。

維特效仿的不但有俾斯麥，還有身在非洲的同時代英國人、鑽石 

大亨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1853-1902），而維特把遠東視為實現 

他個人帝國夢想的地方“。87為了縮短從聖彼得堡到終點符拉迪沃斯托克 

（意即「統治東方」）的路程，維特修築了跨西伯利亞鐵路南面的支線， 

正好穿過中國的滿洲。在「和平滲透」的口號下，他和一些俄國官員以 

為他們是在先發制人，防止與俄國競爭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德 

國和法國）像瓜分非洲大陸一樣瓜分中國。就其他俄國官員堅持認為， 

要保住既得利益，武力征服就不能停止。為此，他們爭相獲得沙皇的 

支持，要比維特所謂逐步向中國境內推進的建議更進一步。陸軍部先 

是強佔然後又租借亞瑟港（旅順）一 於中國遼東半島的深水不凍港， 

伸入黃海，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但總體上俄國在東亞不斷前移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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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跟維特有關一直接觸犯的不是讓聖彼得堡精英們恐懼的歐洲 

列强，而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89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日本都不屬於世界領導者英國那樣的強國。 

日本的生活水平可能只有英國的五分之一，而且同俄國一樣，經濟上 

仍以農業為主。90日本在1830年代的實際工資，若按米價衡量，可能 

只有英國的三分之一，到20世紀初仍然只有英國的三分之一。不過那 

也意味着，在英國快速發展期間，日本與頭號大國實際工資的增速戏 

鼓相當。"日本依然在向歐洲輸出初級產品或原材料（生絲），但是在亞 

洲範圍內，日本輸出的卻是消費品。實際上，日本快速增長的貿易主 

72 要是轉向東亞，它似乎找到了通往西式現代性的捷徑，在東亞受到普 

遍的羨慕或者嫉妒。"就像德國一樣，日本也在加緊建設海軍。（保守 

的現代化推動者俾斯麥在主政期間也是日本聲望最高的外國人。）外另 

外，作為英國的盟友，日本非但沒有受制於非正式的帝國主義，反而 

在東亞率先轉向自由貿易，這可是強者的意識形態。在一場因朝鮮半 

島而起的戰爭中（1894-1895），“日本打敗中國並佔據了台灣。早在1890 

年代，對於日本大敗中國，俄國總參謀部在震驚之餘，開始制定應急 

方案，以應對可能與日本發生的戰爭。但部分是出於軍情機關在日本 

問題上的習慣然，主要還是因為種族偏見一俄國統治集團輕視 

「亞洲人」，以為征服他們是很容易的事情。94日本總參謀部或許是為了 

降低風險，估計自己頂多只有五成勝算，而俄國統治集團則以為若是開 

戰，他們肯定會贏。”英國海軍武官報吿的情況也差不多：在東京，人 

們普遍感覺日本會「垮掉」。％尼古拉二世是最應該瞭解情況的人。他在 

做皇太子的時候，曾有過一次（對俄國皇室來説）前所未有的東方壯遊 

（1890-1891），親眼見識了日本。那裏的刺客用刀在未來沙皇的額頭留 

下了永久的傷疤，差點兒要了他的性命。（與尼古拉同行的一位表弟用 

手杖擋開了第二刀。）但是作為沙皇，面對可能發生的戰爭，尼古拉輕 

描淡寫地把日本人當成了「默卡克」------種短尾巴的亞洲猴。”

*編註：即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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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日雙方的談判代表本來試圖通過分贓來暫時妥協——日本承認滿 

洲是俄國的勢力範圍，俄國承認朝鮮是日本的勢力範圍——但雙方的 

「愛國者」都堅持認為，他們絶對需要同畤擁有滿洲和朝鮮，失去其中 

的一個，另一個也保不住。要是俄國妥協，面對聯合起來的歐洲列強 

在東亞的步步緊逼，勢單力孤的日本有可能願意妥協，但日本不清楚 

俄國究竟作何打算。以亞歷山大•別佐布拉佐夫(Alexander Bezobrazov) 

為首的一幫宮廷陰謀家，為了發財而計劃以林業特許權的形式向朝鮮 

滲透，結果加重了日本的疑心。別佐布拉佐夫並不是大臣，但尼古拉 

為了顯示「專制君主的特權」，允許這位廷臣頻繁出入宮廷，故意利 

用別佐布拉佐夫來牽制包括維特在內的幾位大臣°尼古拉二世想法多 

變，不易溝通，他都沒有讓自己的政府瞭解情況5更別説徵求其成員 

的專業意見，這就使得俄國的遠東政策很不透明也很不連貫。"在中止 73

與俄國的談判之前，經過國內的長時間辯論和紛爭，日本統治集團決 

定全力以赴，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1904年2月，日本與俄國斷交，攻 

擊了停泊在亞瑟港內的俄國艦船。這是為了趕在尋求可能的第三方調 

解之前就對行動遲緩的俄國巨人實施快速打擊5展示自己被低估的實 

力。舛日本人不但打敗了俄國的太平洋艦隊，還設法把步兵送上朝鮮半 

島，向俄國在滿洲的各個據點進發。震動強烈。「再也不能這樣活了。」 

就連極端保守的俄國報紙《新時報》也在1905年1月1日發表社論説。 

同一天，弗拉基米爾•列寧把專制制度龐大的軍事組織稱為「核已經爛 

掉的漂亮蘋果」。心俄國派出波羅的海艦隊，繞過半個地球，航行L8 

萬海里* ，終於在七個半月後的1905年5月抵達作戰海域，結果八艘由聖 

彼得堡的能工巧匠建造的現代戰艦，連同飄揚的軍旗一起，在對馬海 

峽被迅速擊沉。

帝俄一向是軍事優先，羅曼諾夫家族又一向把自己的形象與合法性 

系於俄國的國際地位，因此，對馬之戰的打擊極其沉重。102日本人在 

陸上也對俄國取得了驚人的勝利，包括奉天會戰，那是世界歷史上直到 

*编註：約為3.3萬公里。



82 斯大林：權力的悖龄

當時為止規模最大的會戰（合計投入62.4萬人），而俄軍佔據了數量優 

勢。皿奉天會戰失利這一令人痛心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正好是尼古拉 

二世的加冕紀念日。，M

在可以證明專制制度合理性一奪大國地位——的競技場上的這 

次慘敗，不僅暴露出沙皇制度的政治缺陷，還造成了政治崩潰的危險。 

為戰爭生產武器的幾個軍工廠爆發罷工 > 結果到1905年1月8日，在债 

國的戰時首都，電力和資訊（報紙）系統都癱瘓了。1905年1月9日，星 

期天，也就是遭日軍圍攻的亞瑟港陷落後的第七天，在納爾瓦凱旋門廂 

涅瓦門外邊的工人階級街區，成千上萬的罷工工人及其家屬6時就集合 

在一起，準備到冬宮向「慈父沙皇」遞交請願書，要求召集立憲會議， 

改善工人生活，維護工人的權利和尊嚴。心他們由一位保守派神父領 

頭，捧着東正敎聖像和十字架，唱着聖歌一當教堂鐘聲響起時又唱起 

了《上帝保佑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經去了他的主要居所、位於城外" 

74 皇村的亞歷山大宮，因而根本沒有打算接見請願者。首都現有的臨時

當局決定派軍隊封鎖市中心。神父率領的人群只走到西南方向的納爾 

瓦凱旋門。當他們想從那裏繼續前進時，帝國軍隊向他們開火了。幾 

十人倒下了，神父大喊：「再沒有上帝了，再沒有沙皇了 ！」在聖三一 

橋和亞歷山大花園等地，槍擊也阻止了赤手空拳的遊行男女和兒童。 

随之而來的是恐慌，有些請願者被踩踏致死。當天在首都約有200人遇 

害，另有800人受傷，這其中有工人、主婦、兒童和圍觀者。他聖彼得 

堡「流血的星期日」引發了規模更大的罷工、對酒店和槍械店的搶劫， 

到處是熊熊的怒火。

尼古拉二世的人民慈父形象一去不復返了。（ I■所有階級都譎責當 

局，特別是皇帝，」駐敖德薩的美國領事説，「現在的統治者完全失去了 

民心。1905年2月，沙皇含糊地承諾説，要設立一個通過選舉產 

生的［諮議性」杜馬或議會，這既讓保守階層驚慌，又不能平息騷亂。 

接下來的那個月，所有大學（再次）遭到封鎖。心罷工者關閉了帝國鐵 

路系統，逼得政府官員只能從水路到郊外去覲見沙皇。1905年6月，水 

兵奪取了「波將金」號戰艦的控制權一該艦隸屬於黑海艦隊，而黑海 

艦隊是俄國在損失了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後僅剩的海上力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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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到羅馬尼亞避難之前炮擊了敖德薩。「到處都是亂哄哄的」，警察 

部門的一位內部人士寫道，並稱政治警察的工作「陷入了停頓」。‘°9罷 

工浪潮席捲了俄屬波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以及高加索，那裏「整個行 

政機關都陷入了混亂」，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者的領袖饒爾丹尼亞回憶 

説，「集會、罷工和示威的自由在事實上得到了確立。」皈高加索庫塔伊 

西省省長站到了革命者一邊，喀山和波爾塔瓦兩省的省長精神崩潰 ， 

其他人不知所措。「為了讓人民能夠活得像人，你冒着生命危險，你歹單 

精竭慮地維持秩序，結果你遇到的是甚麼？」薩馬拉省省長伊萬•布洛 

克（Ivan Blok）抱怨説，「充滿仇恨的眼光，好像你是甚麼惡魔和喝人血 

的吸血鬼似的。」過不多久，布洛克就被炸掉了腦袋°在一具傳統的敞 

開式棺材裏，他那扭曲的屍體被塞進制服，沒有頭，代替頭的是棉胎 

做的圓球。n，

俄國的後方已經崩潰。戰爭雙方動員了大約250萬士兵 > 每一方 75 

的死亡人數都在4萬到7萬。（另有大約2萬中國平民死亡。）事實上， 

由於日本無法彌補自身的損失，像奉天會戰那様的大勝，已經使東京 

濒臨失敗。m可即便尼古拉二世想要扭轉敗局 > 把戰爭打下去，他也 

沒有那樣的機會了。令人不解的是，日本人為甚麼沒有破壞跨西伯利 

亞鐵路一那是敵方人員和物資的主要運輸通道之一。”3但是，農民 

正在抗税，後來破壞或毀掉了二千多座莊園。早在1905年3月，內務 

部就得出結論，説是由於暴動，歐俄的50個省有32個無法徵兵。w俄 

羅斯國家資金周轉所仰仗的歐洲貸款也難以為繼，有違約的危險。”5 

1905年8月23日（西曆9月5日），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安排下，俄國和日本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茨茅斯簽訂和 

約。受日本之邀出面調停的羅斯福，反倒一心限制東京在太平洋地區 

的勢力（預兆了未來將發生的事）。俄方代表是表現出色的維特。他再 

次大顯身手，在不利局面下儘量減少損失。”6俄國必須認輸，但不用 

支付戰爭賠款，唯一要放棄的領土是遙遠的薩哈林島（流放犯人的地方） 

的一半。不過，此次戰敗在國際上造成了巨大的反響（遠遠超過埃塞俄 

比亞在1896年打敗意大利）。俄國成為第一個在有組織、有計劃的作戰 

中，而且是在全世界的媒體面前，被亞洲國家打敗的主要歐洲國家。



84 斯大林：權力的悖論

在同時代的一則有代表性的評論中，有觀察家説，「一個非白人民族對 

一個白人民族」的勝利，這個消息絕對是「我們~生中發生過的或者有 

可能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7

左翼的派系鬥爭

駐斯德哥爾摩的日本武官此時正在花費大筆金錢，資助流亡歐洲的 

沙皇制度的政治對手，但他説的話顯得相當沮喪。「所謂反對黨全都是 

些秘密會社，在那裏面根本無法區分哪些人是政權的反對派，哪些人是 

俄國的密探」，這名武官向上級報吿説。他還説，革命者——或奸細？ 

—用的都是化名。但是從保安處截獲的郵件來看，其實他的工作完全 

76 沒有必要。也俄國革命者從專制制度本身得到的幫助要多得多。俄國

軍隊——這個維護帝國秩序的主要力量，要被派到境外，在中國和朝鮮 

的領土上與日本交戰，而俄國革命者卻不用打仗。哪怕是年過四十的 

已婚農民都成了徵兵的對象，居無定所、有犯罪前科的臣民，卻可以在 

國內自由地從事反叛活動。

27歲的未來的斯大林，就像沙皇警方的一份報吿描述的（1904年5 

月1日）：

的瑟夫•維旌里奧諾維奇•朱加施維里：（合法身份是〕梯弗利斯 

省梯弗利斯縣季季利洛村的農民；1881年出生，信奉正教，曾就 

讀於哥里教會學校和梯弗利斯神學院；未婚。父親维族里昂下落 

不明。拜親葉卡捷琳娜，住在梯弗利斯省的哥里城……外貌荷 

微：身高2阿爾申4.5韋爾紹克* 〔约5英尺5英寸门，中等體格，相 

貌平常• 119

,譯註：阿爾申（arshin）和韋爾紹克（vershok）是舊俄長度單位，分別為71.12釐米和約4.4 

釐米。

十編註：約1.6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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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出生時問（1878）和身高（5英尺6英寸勺被記錯了，但這個讓人誤以 

為「平常」的人，就是因為參加政治活動而不用服兵役，同時還可以投 

身於風起雲湧的1905年暴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格魯吉亞支部將他派 

往奇阿圖拉一西格魯吉亞一個地獄般的地方，那裏有幾百間小公司， 

共計僱傭了3,700名礦工和分揀、運送鎰礦石的選礦工。

維特的父親，沙皇政府的一名中級官員，大概在19世紀中葉時在 

奇阿圖拉開過鎰礦。m到了 1905年，由於謝爾蓋•維特把俄國砸入 

了新的世界經濟，那種作坊式的私有鎰礦開始佔到全球鎰礦石產量的 

50%。開採出來的礦石堆得很高，佔據了 [■天際線」。那些礦石要先進 

行沖洗一主要由婦女和兒童來幹——然後才能出口，用於德國和英國 

的鋼鐵生產。平均下來每天的工資只有可憐的40到80戈比，食物沾滿 

了鎰礦的粉塵，「住房」是露天的（冬天工人就睡在礦井裏），這種條件 

下的奇阿圖拉——用一位觀察家的話説——是「真正的苦役（katorga） J， 

可工人並沒有犯甚麼罪。121哪怕是按照沙皇俄國的標準，奇阿圖拉的 

不公平也很突岀。但是當工人起來反抗時，政權卻召來帝國葷隊和右 77

翼的民團。那些右翼民團自稱「聖戰旅」，但人們把它叫做「黑色百人 

團」。為了回應暴力攻擊，在朱加施維里的幫助下，社會民主黨的鼓動 

「小組」被改造成叫做「赤色百人團」的戰鬥隊。心到1905年12月，工人 

的赤色百人團在年輕而兇暴的激進分子的協助下，奪取了奇阿圖拉的控 

制權，因而也奪取了全球一半鎰礦石產量的控制權。

就在上一年，朱加施維里還一直要求格魯吉亞社會民主工黨脱離全 

俄（帝國）社會民主黨，實現自主化一這或許是還在受到他在神學院反 

對俄羅斯化以及更寬泛的格魯吉亞反對俄羅斯化的影響。不過，在格 

魯吉亞的社會民主黨反對爭取民族獨立，理由是即使他們設法擺脱了控 

制，要是俄羅斯不能自由，格魯吉亞的自由也保不住。格魯吉亞的同志 

指責朱加施維里是「格魯吉亞的崩得分子」，並強迫他公開聲明放棄自己 

的主張。未來的斯大林寫了一篇〈信仰吿白〉（1904年2月），否認自己

•编註：約L6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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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單獨建立格魯吉亞黨的想法，並在社會民主黨各小組內部散發了70 

份。七和年輕時的羅曼蒂克詩歌以及在拉多的《鬥爭報〉上發表的沒有署 

名但後來被歸於斯大林的兩篇社論不同，〈信仰吿白〉是他最初公開發表 

的文章之一（後來的黨史專家在搜集他的著述時沒有找到這篇）。接着他 

又用格魯吉亞文寫了一篇更詳細的文章，時間是1904年9至10月，名為 

〈社會民主黨怎樣理解民族問題？〉。這篇文章實質上是他評論事業的開 

始。朱加施維里把矛頭對準剛成立的社會聯邦黨，該黨設在巴黎的刊物 

要求格魯吉亞無論是在俄羅斯帝國還是社會主義運動中都要爭取自主o 

他強烈反對單獨建立左翼的「民族」政黨，並對格魯吉亞民族主義冷嘲 

熱諷。”4 1905年4月，一份寫給巴統無產階級的小冊子指出：「俄國的 

社會民主主義不但要對俄國無產階級負責，還要對正在野蠻的專制制度 

壓迫下呻吟的俄國各族人民負責一它要對全人類，對整個現代文明負 

責。」是俄國，而不是格魯吉亞。信仰吿白事件成了轉折點。

在此期間，朱加施維里組織奇阿圖拉的群眾直接行動，他幹得得心 

應手。在他的幫助下，幾乎所有的礦井都變成了社會民主黨各派的戰 

場，同時，他還把從前、尤其是在巴統搞地下活動時的忠誠分子安排進 

78 去。有些觀察家對他的小集團的強烈忠誠感十分驚訝。但是，被奇阿

圖拉工人選作領袖的卻不是朱加施維里，而是一個又高又瘦、富有魅 

力的格魯吉亞青年5名叫諾伊•拉米施維里（Noe Ramishvili ＞生於1881 

年）。拉米施維里之所以能夠贏得礦工的信任，部分是靠兜售高加索社 

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的觀點，認為黨內的普通工人具有至高無上的作 

用。炀朱加施維里屬於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他咒罵自己 

的競爭對手是在I■討好工人」。'”在從奇阿圖拉給流亡歐洲的布爾什維 

克派領袖弗拉基米爾•列寧寫的報吿中，他談到了這場生死攸關的鬥 

爭一不是反對沙皇政權的鬥爭，而是反對孟什維主義的鬥爭。，2（，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派系鬥爭是在兩年前的1903年7月，在倫 

敦一家俱樂部內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爆發的（那 

是從1898年在明斯克召開九人成立大會以來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沙 

皇警察鞭長莫及的地方，代表們通過了黨章和黨綱（I■社會革命的必要 

條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兩個強勢人物列寧和馬爾托夫在黨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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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發生了衝突。事情的起因是列寧提議把《火星報》編輯部從六人 

減至三人（普列漢諾夫、列寧和馬爾托夫），這是個合理的建議，卻在會 

埸引起強烈的反響（會議記錄上記載了「威脅式的叫嚷」和大喊「可恥」）。 

分歧加深了。全俄社會民主黨把資本主義視為可以超越的罪惡，但馬 

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按階段前進的，因此，大部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 

支持黨內元老普列漢諾夫的看法，認為只有在首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 

並加速發展俄國資本主義之後，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取得成功。按照這 

種看法，俄國工人應該首先幫助軟弱的資產階級實行憲政，幾十年後再 

超越資本主義，朝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但是，如果事實上工人沒冇能 

力承擔這一角色怎麼辦？馬爾托夫抓住這點，認為「革命民主主義和社 

會主義這兩大任務的協調一致」，即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協 

調一致，「是俄國社會的命運向俄國社會民主主義提出的難題」。，M

工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這一問題已經造成德國社會民主黨的 

分裂。在德國，無產者正在形成的似乎不是革命意識，而只是工聯 

意識（同時，資本主義也沒有走向崩潰），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對此説得很清楚。他認為社會主義者應當支持改良和進化， 

經由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而不是圖謀消滅資本主義。伯恩斯坦的 79

對手卡爾•考茨基指賁他是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並堅持認為 

仍然要靠革命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以及之後的共產主義。可在沙皇統治 

下的俄國，不允許採取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方法，儘管列寧一度也 

非常贊成一現在不贊成一因為工聯和憲政仍然是非法的。列寧敬佩 

考茨基，可自己卻走得更遠，主張採取密謀的手段，因為帝俄跟德國不 

同，對自由限制得很嚴。在《怎麼辦？》（1902）中，列寧預言，要是I■讓 

少數跟帝國安全警察一樣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職業革命家去組織」， 

那革命是有可能的。'血他的立場被指責為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實際上，

•藉註：「〔革命運動領辱者的組織）構成主耍應當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在專制制度 

的國家裹•我們越減少這種组織的成員的數也«減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動為職業並且 

在同政治警察作門爭的藝術方面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這禰組織也就會越難被I■捕捉J……J 

《列寧全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 1984-1990）第6卷，第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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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指責為布朗基主義一該説法得名於法國人路易•奥古斯特•布朗 

基（Louis Auguste Blanqui » 1805-1881） »他不考慮群眾運動的效力»主 

張使用武力，由小集團通過臨時性的專政進行革命。，3'但列寧在某種程 

度上不過是回應了俄羅斯帝國的工人強烈的鬥爭精神，比如1900年哈 

爾科夫的五一大遊行一&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一以及第二年奧布霍夫 

工人與警察的暴力衝突。不錯，有時列寧的確好像和伯恩斯坦一樣， 

説要是任由工人自行發展，他們只會產生工聯意識。但這讓列寧變得 

更加激進，而不是變得保守。從根本上來説，列寧想要建立一個由戰 

篥革命家组成的政黨，以戰勝組織完善的沙皇國家，因為後者的高壓政 

策讓普通的組織工作很難開展。”2可列寧沒能説服其他人：在1903年 

的代表大會上，儘管51名代表中只有4名真正的工人，但馬爾托夫的觀 

點一&主張建立相對於「職業」革命家而言更具包容性的黨組織——在 

表決時贏得微弱多數（28票對23票）。列寧拒绝接受表決結果，並宣佈 

成立一個他稱之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的派別，因為他在別的次要問 

題上贏得了多數票。不可思議的是，馬爾托夫的多數派竟然默認了把 

自己稱為孟什維克（少數派）。

與1903年夏天的分裂有關的指控、反指控以及誤解，沸沸揚揚地 

持續了大半個世紀。保安處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社會民主黨人 

發生了內H !對社會民主黨的革命者來説，僅僅爭取免遭逮捕是不夠 

的，現在，他們一面要和社會革命黨之類的左翼對手競爭，一面還要和 

自己的黨在國內外所有委員會中的 I■另外一派」進行鬥爭，儘管有段時 

80 間他們很難説清楚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區別。1,3當然，在革命者

當中，宗派主義就同給人戴綠帽子一樣司空見慣。可列寧的分裂活動 

激怒了他一直以來的親密朋友馬爾托夫，還有馬爾托夫的盟友，因為他 

們剛剛同列寧一起暗中商量，限制俄國社會民主黨隊伍內部猶太人崩得 

的勢力（無產階級中猶太人很多，但獲准參加1903年社會民主黨代表大 

會的只有五位崩得代表）。俄接着，事情就公開了。馬爾托夫和他那一 

派拒絕各方的調解。列寧的觀點顯然同爭取運動的權力有關»但分裂 

的開始以及持續，至少部分原因在於個人。雙方在內部的辯論中開始 

惡言相向，指責對方撒謊和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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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消息傳開，列寧受到嚴腐的譴責。1904年，羅莎•盧森堡 

（RosaLuxemburg）——出生於波蘭的革命者，三年後才會和列寧碰面一 

批評列寧的組織觀念是「適合軍隊的極端集中制」。托洛茨基站在馬爾 

托夫一邊，把列寧比作天主教耶穌會修士埃馬紐埃爾•約瑟夫•西哀士 

——猜忌他人，固執己見，獨斷專行，聲稱要鎮壓所謂無處不在的煽動 

行為。普列漢諾夫很快把列寧稱為布朗基主義者。至於列寧，為了把對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來説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人數眾多的高加索支部招 

至麾下，他在自己的根據地日內瓦勤奮工作，撰文指責黨的中央委員會 

（反對他的人）「卑鄙無恥」。本來他是很有可能成功的：不管怎麼説，列 

寧一派的許多成員都從歐俄流放到高加索，他們在那裏散佈了布爾什維 

克的影響。未來的斯大林——他錯過了 1903年的倫敦代表大會（當時被 

關在沙皇的監獄候審）——1904年在梯弗利斯結識了列夫•加米涅夫， 

而加米涅夫是列寧一派的擁護者。但在1905年1月，格魯吉亞馬克思主 

義者的領袖諾伊•饒爾丹尼亞結束了在歐洲的流亡生活回到格魯吉亞， 

帶領絕夬多數高加索馬克思主義者從列寧的立場轉向孟什維主義。早在 

1901年11月，朱加施維里就因為贊成建立一個小範圍的、以知識分子為 

中心的政黨而同饒爾丹尼亞有過衝突。現在，他再次和饒爾丹尼亞對着 

幹，仍然留在布爾什維克一派。因此，對朱加施維里來説，分裂的原因 

部分也在於個人。從理論上來説 > 列寧主義更看重職業革命家而不是工 

人的態度，也適合朱加施維里的性格和自我形象。

所謂列寧的個人影響總是被拿來解釋朱加施維里早年的忠誠：據 

説未來的斯大林對遠方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仰慕已久。但是，即便他在 81 

遠處感覺到對列寧有些崇拜，他們的初次見面則讓這種感覺消退了不 

少。'”兩人的見面是在1905年12月，在俄屬芬蘭塔墨爾福斯俄國社 

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朱加施維里是高加索布爾什維克派的 

三名會議代表之一。&流亡瑞士的列寧是在1905年革命基本平息後， 

才在當年的11月返回俄國的。不到36歲的他差不多比朱加施維里大十

譯註：應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會議或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見《列寧全集》第 

12卷 > 第400頁，註84，以及《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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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成（所有代表中的「元老」、來自高加索的米霍•茨哈卡雅〔Mikho 

Tskhakaya）當時39歲。）但朱加施維里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注意到，各省 

代表，包括他自己在內，是如何抨擊年長的列寧的政策提案的；注意到 

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是如何以自己身在國外、不瞭解情況為由作出退韻 

的。「我本來希望看見我們黨的山鷹，看見一個偉大的人物，這個人物 

不僅在政治上是偉大的，而且可以説在體格上也是偉大的，因為當時列 

寧在我的想像中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巨人。」斯大林後來回憶説，「當我看 

見他原來是一個和凡人毫無區別，簡直是毫無區別的、最平常的、身材 

比較矮小的人的時候，我是多麼失望呵……J，38t（1906至1913年，斯大 

林的文章只引用過兩次列寧的話。）當然，列寧最終會成為斯大林不可 

或缺的導師，但要讓格魯吉亞人——以及左翼其他的大多數人一領會 

到列寧那種能夠改變歷史的意志力，還需假以時日。不管怎麼説，就 

在自詡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俄國革命黨人，為了即將到來的革命的性質 

問題（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以及黨的組織問題（是包羅廣 

泛的還是「職業的」）而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沙皇的政治權威已經迅速 

瓦解，這使得革命迫在眉睫。

瓦解與拯救

當朱加施維里正在奇阿圖拉組織赤色百人團的時候，1905年10月 

8H，也就是在俄日和約簽訂之後，一場總罷工讓聖彼得堡陷入了癱 

瘓。不到五天，整個帝國就有一百多萬工人走上街頭，電報和鐵路系 

統停止運行，既沒有辦法在戰爭結束後把部隊運送回國一停戰後滯留 

在遠東戰場的俄國士兵仍有一百多萬一沒有辦法用他們來維護國內 

的治安。10月13日左右，聖彼得堡成立了蘇維埃（或委員會），作為協 

82 調罷工活動的委員會；它存在了大約50天，當中有兩週是由列夫•托

洛茨基領導的，他剛流放歸來，是個多產的作家，也是個傑出的社會

*譯註：應為代表會議•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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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人。'功10月14日發佈鎮壓警吿，次日，當局宣怖在當年關閉首 

都那所頗具聲望的大學。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物，包括龐大的羅曼諾 

夫家族的一些成員，敦促尼古拉二世在政治上作出讓步，結束政權與社 

會的分裂。在整個歐洲，只有奧斯曼帝國、黑山公國和俄羅斯帝國還 

沒有議會。人們吿訴沙皇，要支持那些有悖於專制原則的變化，要成 

立協調一致的政府。沙皇寫信給母親、出生於丹麥的皇太后：「大臣們 

像是膽小鬼，聚在一起商量怎樣讓所有大臣團結起來，而不是果斷地採 

取行動。J戚再次得勢而且贊成專制的謝爾蓋•維特剛從新罕布什爾的 

模茨茅斯回來，他乘機向沙皇進言，要想拯救專制制度，可以有兩種選 

擇：要麼頒佈憲法、授予公民自由權，特別是成立協調一致的內閣制 

政府；要麼找人實行鎮壓。141 10月15日，尼古拉二世問他最信任的廷 

臣和維特的死對頭、主張採取強硬路線的德米特里•特列波夫(Dmitry 

Trepov) — 剛被任命為首都的總督一否能夠在恢復秩序的同時避 

免屠殺平民。後者在10月16日答覆説：「暴亂已經到了不太可能避免 

流血的地步。」成 '

沙皇猶豫了。他讓人起草宣言，宣佈設立一個僅僅具有諮議性質 

的杜馬。143證據顯示，他還向自己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求助，要他接手 

獨裁權力，實行軍事獨裁。對此，後者答覆説，遠東戰爭已經讓軍隊元 

氣大傷，要是沙皇不同意維特的計劃，在政治上作出讓步，大公就會自 

殺。叫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畫着十字 > 很不惰願地簽署了於次日發 

表的〈關於完善國家秩序〉的宣言，「強制推行」一用專制的腔調説一 

公民權利和兩院制立法機關。國家杜馬不再像原來在2月建議的那樣是 

I■諮議性的」，而是一個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組成的下院 > 儘管選舉 

椎的覆蓋範圍較小一 至比西班牙專制政府在1680年賦予其新大陸城 

市的權利還要小，但卻有頒佈法律的權利。年滿25週歲的男性公民一 

不包括士兵和軍官一有選舉權，但選舉要通過四個選舉人團進行， 

格外受到重視的是與個體農民相對的村社農民。"5與此同時，俄國的國 

務會議一由獲得任命的上層官員組成的諮議機構，到當時為止，就像 

伊利亞•列賓1903年的巨幅油畫所描繪的，基本上是個擺設一成為 83 

上院。按照設想，上院會起到約束杜馬的作用。新國務會議有一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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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由沙皇從以前的大臣、總督和大使中任命，而那些人，正如某内 

部人士描述的，都是「年高德劭，頭髮花白或謝頂，皮膚滿是皺紋，常 

常因為上了年紀而佝腰曲背，穿制服，佩戴着他們所有的勳章」。另一 

半將由一些指定的機構通過選舉產生，比如正教會、各省的地方自治會 

議 ' 證券交易所以及科學院。相比而言，美國將通過第17修正案，準備 

在1911年實行參議員直選；而英國上院裏都是些世襲貴族。戚

沙皇還破天荒頭一遭允許設立統一的政府，由總理負責，這一點遠 

遠沒那麼有戲劇性，但絕非無關緊要。謝爾蓋•克雷扎諾夫斯基（Sergei 

Kryzhanovsky）作為副內務大臣，奉命扼要説明了成立內閣的必要性及 

內閣的組織結構。他嚴厲指責俄國各部之間的「分裂」與內H。他警吿 

説，召開杜馬會議將會像1789年法國召開國民會議一樣，提供一個強 

大的論壇。政府必須強勢，並且要團结起來管住立法機關，否則君主 

制就會出現法國那樣的後果。但大臣們之所以想要有個強勢的政府 ， 

不單單是因為覺得需要管住立法機關。維特考慮的是普魯士模式，這 

種模式為首席大臣提供的權威可以控制個別大臣與君主之間的所有接 

觸，而俾斯麥充分利用了這種權威。戚

或許，一個由總理來協調的強勢內閣，無論在哪個現代國家都顯而 

易見是必要的，但就全球來説，它的出現卻相對較晚。在英國，首相 

職務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是因為漢諾威（德意志的一個邦國） 

不倫瑞克家族的喬治一世國王（George I，1714至1727年在位）不會説 

英語（他一年中至少有一半時間在漢諾威），這樣一來，主持內閣會議 

的擔子就落到新設的首相或首席大臣頭上，這種做法後來成了慣例。 

從1849年到1852年，普魯士開始有了相當於首相的首席大臣以及由大 

臣組成的內閣，這是為了對付1848年突然出現的立法機關而臨時設立 

的。148 （1857年俄國流產的內閣制政府甚至都沒有絢理。）但英國的首 

相一職給了下院的多數黨領袖，這就意味着，他的地位不是由王室決定 

84 的，而是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多數決定的。普魯士首席大臣的任免則完 

全是由君主説了算，無需考慮國會（選民）中多數派的意見。

俄國仿照的不是英國一那是真正的議會制一而是普魯士。誠 

然，杜馬可以傳喚大臣匯報情況，但沙皇保留了任免大臣的絕對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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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立法的絕對否決權、解散杜馬和宣佈重新選舉的權限，還有宣怖 

軍事管制的權限。此外，外交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宮廷大臣 

都不歸總理管轄。這幾點讓尼古拉二世自欺欺人地以為一若是沒有維 

特的縱容也不會那様一讓步並沒有違背他維護專制制度的加冕誓言。 

但他確實是違背了，俄國當時14位大臣的工作一上面列舉的除外—— 

要由別人而不是沙皇來協調了。149

這個「別人」實際上就是維特，尼古拉二世逃他作為俄國有史以來 

的首任總理。

尼古拉二世原本是讓維特起草《十月宣言》的，但維特太瞭解這位 

沙皇了，而且他很可能希望離那份文件遠點，就把起草宣言的差事交 

給了一位同事，這位同事當時正好在他家裏。150不過，維特對宣言草 

案作了修改，而且被普遍視為草案的主要推動者。⑸維特處於權力之 

巔，可他卻發現自己被懸在空中，得不到任何人的充分支持——受到刺 

激的統治集團不會，他們大多贊成不受約束的專制制度，而且他們也不 

喜歡維特的岀身 ' 壞脾氣和猶太妻子；社會基礎有限的立憲派不會，他 

們仍在等待起草和實施許諾的憲法；由選舉產生的聖彼得堡蘇維埃代表 

不會，他們往往認為杜馬是「資產階級」騙人的把戲；罷工罷課的工人 

和學生不會，他們總罷工、總罷課的勢頭是減弱了，但仍然渴望社會正 

義；叛亂的農民不會，他們乾脆把《十月宣言》理解為想要擱置土地的 

重新分配，結果造成新一輪的農村騷亂。'”維特甚至得不到尼古拉二 

世的充分支持：尼古拉二世提拔了他，可又覺得他傲慢無禮。不過， 

純粹依靠個性的力量，尤其是努力保持消息靈通，維特實際上還是能協 

調好大部分政府部門的關係，甚至是對外政策和軍隊事務方面的關係， 

而這兩個部門的大臣按理來説是不用向總理匯報的。153

可是，不管維特的能力有多強，實行總理制以及承諾稍後召開杜 85

馬會議，並沒能恢復公共秩序。相反，在《十月宣言》宣怖之後，反 

對活動變本加厲。實際上，拯救沙皇專制制度的是一個頑固的保守派 

官員，他曾因桃色醜聞和濫用警察權力而被解除職務。彼得•杜爾諾 

沃（Pyotr Durnovo，生於1845年），出身貴族世家，畢業於海軍學院， 

1860年代「大改革」時期在海軍服役，後離開海軍，擔任了很長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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尙的警察司司長（1884-1893）。杜爾諾沃手下的一處「暗室」截獲了一封 

情書，是他自己的情婦寫給巴西大使館臨時代辦的，於是，他讓警察 

闖進那位外交官的住所並偷走她其餘的信件。那個女人把失竊的事情 

吿訴了她的外交官情夫，後者又在宮廷舞會上吿訴了沙皇亞歷山大三 

世。據説亞歷山大三世對他的內務大臣説：「24小時之內讓那個豬獲走 

人。」俄杜爾諾沃避居國外，看似永無出頭之日了。可是在1895年，在 

49歲的亞歷山大三世暴病身亡之後，杜爾諾沃竟然又東山再起，升為 

副內務大臣。1905年10月23日，維特不顧自由派的強烈反對和沙皇尼 

古拉二世的猶豫，任命他為代理內務大臣。&不到三天，波羅的海水 

兵嘩變。到10月28 B »杜爾諾沃鎮壓了那些水兵亂糟糟的嘩變，下令 

處死了幾百人。他打算在整個帝國都進行鎮壓，但維特（起初）堅持要 

求杜爾諾沃要在《十月宣言〉的範圍內採取行動，因為這畢竟是沙皇簽 

署的。可杜爾諾沃很快就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當然了，在這些措 

施似乎收到成效的時候，《十月宣言》的簽署者以及很多國家官員都非 

常滿意。「大家開始工作了，整個機器進入到高速模式，」保安處的某個 

高级官員回憶説，「逮捕開始了。」實際上，從沙皇承諾立憲（1905年 

10月）到六個月後頒佈基本法一尼古拉二世拒絕把它稱為憲法一杜 

爾諾沃手下的警察逮捕了數萬人（有些估計認為多建7萬）。'”杜爾諾沃 

還解除了很多位省長的職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迫使其餘的省長奪回 

了所有的公共空間。

杜爾諾沃顯得勁頭十足。1905年11月中旬，當新一輪的罷工潮讓 

郵政和電報系統陷入癱瘓的時候，他組織民間力量打破了困難局面。 

86 12月3日，即聖彼得堡蘇維埃號召工人從國有銀行取走存款的第二天，

他逮捕了大約260名蘇維埃代表，佔代表總數的一半，其中還包括蘇維 

埃主席托洛茨基。許多官員警吿説，這會激起1905年10月那樣的總罷 

工，但杜爾諾沃反駁説，展示力量會讓政治動向發生變化。1905年12 

月7日，莫斯科爆發起義，杜爾諾沃的批評者所説的似乎應驗了。但他 

去了皇村，向尼古拉二世匯報並請示一沒有同他（名義上的）上司' 

總理維特一起，杜爾諾沃不想同維特多費口舌，雖然維特此時也已玫 

弦更張，贊成採取強硬手段。杜爾諾沃甚至沒有出席政府會議（大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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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也沒有解釋缺席的原因。骐可想而知，沙皇一心想恢復1905年 

前的做法，讓杜爾諾沃那樣的大臣私下裏直接向他匯報。尼古拉二世 

寫信給自己的母親一皇太后説：「內務大臣杜爾諾沃幹得很好。」現 

在，面對在俄國古老的首都發生的起義，杜爾諾沃下令鎮壓：約有424 

人被打死，2,000人受傷。w整個俄羅斯帝國到處都在鎮壓。「我懇請 

你們，在這種情況以及類似的情況下，要下令使用武力，不要有絲毫憐 

憫，要把叛亂分子斬盡殺絕，要把他們的房子燒掉，」杜爾諾沃毫不隱 

諱地指示基輔省的官員，「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有用這些辦法才能恢復 

政府的權威。」161在格魯吉亞，帝國軍隊用武力佔領了奇阿圖拉鎰礦定 

居點，奪走了朱加施維里及其布爾什維克擁護者的政治基地。帝國軍 

隊和黑色百人團還擊潰了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在古里安共和國的農民堡 

壘。世界上第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農民共和國垮掉了，但就像 

有位學者寫的，它「在亞洲的原野、山區和叢林」引起了迴響。*可就 

眼下來説，到1907年年底，帝國各地群眾性的農民起義已經被撲滅。163 

這一點非常不房。

俄國的專制制度起死回生。為了鎮壓國內的騷亂，總共投入近30萬 

軍隊，同對日作戰的陸軍數量差不多。要是俄國西側的兩個敵人—— 

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決定抓住這個輕而易舉的機會，那就無法進 

行如此大規模的動員來鎮壓國內騷亂和維護政權。甚至用不着真的從 

西提發動進攻，只要進行動員，就會使沙皇政權癱瘓並且很可能走向滅 

亡。'”同樣關鍵的是，用於國內鎮壓的俄國軍隊，就是那批穿着制服的 87

農民，他們在沙皇政權露出頹相時接連發動兵變。現在，當政權再次露 

出它的獄牙時，他們又開始用武力恢復國家秩序，對付造反的工人、學 

生和農民兄弟了。’跡杜爾諾沃把他們整合起來。在歷史結構的大戲中， 

這是人的個性被證實起到了決定作用的重大時刻之一：換個差一些的內 

務大臣就做不到。在政權岌岌可危時，他的副手弗拉基米爾•古爾科 

(Vladimir Gurko)説得對，「是杜爾諾沃……拯救了它，他採取的是幾乎 

自主的政策，無情地迫害革命分子，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國家的秩序」。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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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時刻也證實了對國家造成傷害的是政治家的才能而非短板。 

杜爾諾沃在俄國專制制度理應垮台的時候拯救了它，到頭來適得其反, 

讓國家在一場更糟糕的戰爭中發生了更糟糕的崩潰，這種崩潰將會成為 

建立激進新秩序的樣板。當然，如果杜爾諾沃異乎尋常的果斷和治安 

才能沒能在1905至1906年拯救沙皇制度，結果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有一點很值得懷疑，那就是六分之一個地球以及其他地方的歷史眞 

會不會那樣悲慘，斯大林那種極端暴力的專制統治還會不會出現。不 

過，杜爾諾沃給俄國帶來的喘息期實際上是短暫而瘋狂的，充滿了四處 

兩漫的不安全感。「在世界大戰之前很久，」有位同時代的人回憶證， 

「所有具有政治意識的人都感覺好像生活在火山口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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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專制

厭倦透了。我們是忠誠的.不可能反對政府•但我們也不會 88

支持现在的政府。無奈之下，我們只好袖手旁觀。這是俄羅斯生 

洁的悲劇。

-----政治右翼分子和反猶分子A.I.旌文科(A.L Savenko)-
保安處截獲的私信• 1914年'

看着那颗垂着的小腦瓜，你會覺得要是嘏它一下，整本的卡爾• 

馬克思《資本論》就會像容器裏的氣體七樣，嘶嘶地冒出來。馬克 

思主義是他的棲息地,在那裏他戰無不勝。世上沒有任何力量可 

以讓他改變既定的立場-他對所有現象都可以從馬克思那裏找到合 

適_的解釋。

——沙皇時期的前政治犯獄友談 

被關押在巴庫•監獄的青年斯大林 • 1908年

俄羅斯國家的形成'一方面是因為戰亂 > 因為它所處的地緣政治 

環境特'別具有挑戰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理想'尤其是君主專制的理 

g ,但俄羅斯長期存在的專制制度一點也不穩定。彼得大帝之後的羅 

ML員家族，差不多有一半君主是因為政變或暗叙'無奈地離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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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寶座。彼得本人的長子兼繼承人，因為抗命而被彼得處死（彼得兩 

任妻子所生的15個子女，有13個死在他之前）。繼承彼得皇位的是他 

的第二任妻子，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一個農民的女兒，號稱葉卡捷琳娜 

一世（Catherine I），再之後繼位的是他的孫子彼得二世（Peter II）。1730 

年，當彼得二世在婚禮那天死於天花後，羅曼諾夫家族的男性一脈就 

斷了。皇位傳給了彼得二世的親戚，先是他父親的堂妹安娜（1730至 

1740年在位），然後在宮廷政變中又傳給他的姑媽伊麗莎白（1741至 

89 1761年在位）。兩人誰也沒有留下男性繼承人。羅曼諾夫家族之所以沒

有絕後，只是因為彼得大帝兩個長大成人的女兒，其中一個嫁給了荷 

爾施泰因一戈托爾普公爵。這讓羅曼諾夫成了一個同時具有德意志和 

俄羅斯血統的家族。成為彼得三世（Peter III）的卡爾•彼得•烏爾里希 

（Karl Peter Ulrich） ＞是第一個帶有荷爾施泰因一戈托爾普和羅曼諾夫血 

統的人，也是一個低能兒。他在俄羅斯的重大場合身着普魯士軍服， 

在位六個月就在政變中被妻子廢黜。他的妻子名叫索菲•奥古斯特• 

弗里德里克•馮•安哈爾特一采爾布斯特，是德國一個小貴族的女 

兒，她繼位成了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或葉卡捷琳娜大帝）。她 

想要做一個開明的專制君主，讓高雅文化成為專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 

分（斯大林後來仿效這一做法，也像葉卡捷琳娜二世一樣從莫斯科的帝 

國參政院發號施令）。德國人葉卡捷琳娜只是通過婚姻才成為羅曼諾夫 

家族的一員，但俄國的統治家族強調，從母系一脈來説，她與羅曼諾 

夫家族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彼得，而且她只使用俄羅斯姓氏。1796年， 

葉卡捷琳娜的兒子保羅繼承了她的皇位，但保羅在1801年被暗殺；接 

着就是保羅的兒子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1801至1825年在位）；亞 

歷山大的弟弟尼古拉一世（1825至1855年在位）；1881年，亞歷山大二 

世在極度痛苦中死去，他的雙腿被恐怖分子炸得粉碎；亞歷山大三世 

在兄長突然死亡後成為繼承人，他在上台後於1894年39歲時死於腎病 

（腎炎）；最後是尼古拉二世。3

除了亞歷山大三世娶的是丹麥公主，也就是他已故兄長的未婚 

妻，所有從德國人葉卡捷琳娜傳下來的「羅曼諾夫」家族的後代，娶 

的都是德國出生的妻子。這樣的通婚讓幾乎所有的歐洲皇室都沾親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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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尼古拉二世的德國妻子、黑森一達姆施塔特公爵小姐阿利克斯 • 

維多利亞•海倫娜,路易斯•貝阿特麗策(Alix Victoria Helena Louise 

Beatrice, Princess of Hesse-Darmstadt) > 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Victoria)最 

寵愛的外孫女。阿利克斯生於1872年，即德意志統一後那一年。她初 

次見到俄國的皇太子「尼基」，是在她姐姐埃拉和尼古拉的叔叔舉行婚 

橙的時候，當時她11歲，而他15歲。六年後，兩人再次相遇並墜入情 

網。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和皇后瑪麗亞•費奧多繭芙娜起初反對兒子尼 

古拉和那位羞澀、憂鬱的阿利克斯的婚事，儘管她是他們的教女。俄 

國君主中意的是有望登上法國王位之人的女兒，以便洗固俄法之間新 

的同盟關係。至於維多利亞女王，她原本贊成阿利克斯嫁給聯合王國 

的威爾士親王，但她改變了主意。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從一開 

始就支持阿利克斯和尼基的婚事，因為他希望借此加強德俄之間的聯 

繋。不過，阿利克斯來到俄國時很不走運，正趕上沙皇亞歷山大三世 

的早逝。「她跟在靈柩後面向我們走來，」國葬儀式上，人們一眼就注 

意到她，「她帶來了壞運氣。」4新皇后像人們希望的那樣(由路德教)改 90

信了東正教，並取名亞歷山徳拉(Alexandra)。在她和尼古拉二世的蜜 

月期間，每天要舉行兩次東正教儀式並接待貴族們弔唁早逝的公公。

她接連生了四個女兒，這一點也讓人們感到不安，因為按照葉卡捷琳 

娜大帝的兒子保羅一世(Paul I，1796至1801年在位)執政時通過的帝 

國繼承法(1797)，不允許再有女性佔據皇位。1904年8月，即婚後的 

第十個年頭，亞歷山德拉終於生下一個期盼已久的男性繼承人。尼古 

拉二世給男孩取名為阿列克謝(Alexei)，這是他最喜歡的羅曼諾夫家族 

的早期統治者、彼得大帝父親的名字，而那要追溯到聖彼得堡建造前 

的莫斯科時代。

終於有了繼承人的尼古拉二世，一年多之後對於內務大臣彼得 • 

杜爾諾沃的殘酷鎮厘非常滿意，但沙皇沒有收回《十月宣言》中説過的 

話。因此，1906年4月27日，新成立的國家杜馬在冬宮開幕，並仿照 

英國的習慣，由君主作了(簡短的)講話。尼古拉二世同表兄喬治五世 

國王(George V)長得出奇地相像。可面對佇立在聖格奧爾吉大廳的所有 

國內外要人和民選代表，沙皇在台上只説了200字，然後便是死一般的 



100 斯大林：權力的悖論

沉默。5俄國變成了前所未有的樣子，變成了立憲專制，可在這種體制 

下，「憲法」卻成了敏感詞。6這種體制是自由和不自由的大雜膏。杜馬 

開會的地方是塔夫利達宮，那是專制君主葉卡捷琳娜大帝1783年賜給 

她的宮廷寵兒波將金公爵（Potemkin）的，因為他征服了克里米亞；在他 

死後，宮殿又從他的家族收回，最近則用作帝國劇院的道具倉庫。塔 

夫利達宮內部的冬園改成了擁有近500個座席的議事廳，名為「白廳」。 

雖然杜馬並不包括芬蘭大公國（它有自己的立法機關），以及中亞的希 

瓦和布哈拉這兩個小的「受保護國」，但許多俄國代表仍然對帝國代表 

的多樣性深感震驚，就好像首都的精英們一直生活在別的地方而不是帝 

俄。白廳之中，在尼古拉二世的巨幅肖像下，立憲主義的主要擁護者 

立憲民主黨（卡傑特〔Cadei）），一個由莫斯科大學歷史學教授帕維爾• 

米留可夫（Paul Miliukov）領導的集團，成了反對派。7哪些人——如果説 

有一護新的立憲專制，此時還不清楚。

在敦促沙皇成立杜馬這件事上，疲憊、虛弱且遭人輕視的總理謝 

91 爾蓋•維特出力比誰都多，可到了杜馬勝利開幕的時候，他卻要求辭 

職。"作為俄國從189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浪潮的主要推動者，作為在 

1905年幫助彌合政權與社會裂痕的人，維特從中沒有得到甚麼特別的 

好處。尼古拉二世覺得維特陰險狡猾、沒有原則（「我從未見過這種變 

色龍一樣的人。」）。9對於維特幫助達成的政治讓步，沙皇馬上就後悔 

了，而且永遠都感到後悔。隨着維特的下台，杜爾諾沃也被迫辭職， 

他在對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內務大臣任上只幹了六個月，雖然尼古拉 

二世允許杜爾諾沃繼續拿他每年L8萬盧布的工資，並給了他20萬盧布 

的一大筆現金作為禮物。（維特得到了鑲有鑽石的聖亞歷山大•涅夫斯 

基勘章。）‘°杜爾諾沃的職務給了薩拉托夫省省長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後者於1906年7月又設法兼任總理一職，從而取代了杜爾議 

沃和維特兩人的位置。"

斯托雷平是一大發現。他身材高大，藍眼睛、黑器衆，風度勵 

剧，儀表堂堂，和粗魯的維特不一樣。1862年，他出生在德累斯頓（當 

時他的母親正在那裏探望國外的親戚），他的家庭是俄國的貴族世家。 

他的父親同著名的作家米哈伊爾•萊蒙托夫是親戚，有一把自己演奏



第四車立憲専制 101

用的斯特拉迪瓦里琴，•還擔任過亞歷山大二世的副官和莫斯科大克里 

姆林宮的衞戍司令。斯托雷平的母親受過良好的教育，她父親是一位 

將軍，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指揮過俄國步兵，後來升任沙皇治下的波蘭總 

督。小斯托雷平的家庭很富有，他是在自家的幾處莊園裏長大的，莊 

園位於沙皇治下的立陶宛，那裏從前屬波蘭一立陶宛聯邦。他畢業於 

聖彼得堡帝國大學，學的是自然科學（而不是法律）。（發明元素周期表 

的德米特里•門捷列夫是斯托雷平的老師之一。）像斯大林一樣，斯托 

雷平十幾歲時得過一種怪病，一隻胳膊萎縮，寫字時要用他正常的左手 

來控制右手。畸形讓他無法像父母的親戚那樣從軍。”但是在1902年， 

40歲的斯托雷平成了格羅德諾省省長。該省位於波闌一立陶宛的西部 

邊疆，他自己的田產也在那裏。他是俄羅斯帝國最年輕的省長。1903 

年，他調任薩拉托夫省省長，薩拉托夫省位於俄國中部的伏爾加河流 

域，那裏的農村跟西部邊疆地區不一樣，它有村社，會定期對農民的條 

田進行重分（即「土地重分型」村社）。薩拉托夫還以政治騷亂出名。沙 

皇需要巡視該省的時候；斯托雷平費盡心思，讓沙皇周圍出現的盡是些 92

畢恭畢敬的臣民。在1905至1906年的殘酷鎮壓中，斯托雷平證明自己 

是帝俄最有魄力的省長，一個既有勇氣又有遠見的行政領導，願意向聚 

集起來的群眾説明維護法律的理由，要是那樣還不管用，他就親自帶領 

軍隊進行鎮壓。斯托雷平的表現給廷臣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古拉 

二世因為他「堪稱典範的效率」發去賀電。

在尼古拉二世將其召到聖彼得堡郊外皇村自己居住的亞歷山大宮， 

吿知要將他升任首都總理的時候，斯托雷平反對説，他不適合那麼高的 

職務，而且他也不瞭解首都的精英。或許是對斯托雷平表現出的謙遜 

和敬重心懷感激，沙皇眼含熱涙，緊緊地握住斯托雷平的雙手。“此次 

握手被看作是一與其説是在事先的展望中，不如説是在事後的回顧中 

-一 次本可以拯救帝俄的歷史機遇。作為在俄國手握大權、最有權威 

的官員之一，斯托雷平自然十分突出：一個在阿諛奉承的環境下充滿

,崩註：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家族（Stradivari）製造的弦樂器，是公認的史上眼佳弦樂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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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人，一個出色的演説家和管理者，一個少有的目光長遠的國家官 

員。「如果國家對於惡行不予以反擊，」斯托雷平在就職時表示，「那就 

失去了國家本身的意義。」“事實證明，這個外省人善於赢得沙皇的信 

任，而且很快就開始讓聖彼得堡的整個權力集團黯然失色。"然而，擺 

在他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開啟現代性的關鍵不但在於鋼鐵產量和大 

生產一這些俄羅斯或多或少都設法做到了，還在於把民眾成功地吸收 

到政治體制中，也就是説，還在於大眾政治。

尼古拉二世在維特的竭力勸説下，兑現了《十月宣言》中承諾的軍 

立憲主義，在這新的形勢下，斯托雷平決心充分利用杜爾諾沃的大膽 

鎮壓讓政權重新煥發生機。在斯托雷平擔任總理期間（1906-1911），他 

用自己的方式試圖徹底改造俄國的政治體制。但俄國政壇的保守派對 

立憲專制感到極其憤怒，完全反對斯托雷平為了創造出一個代表他們利 

益的政治體制所付岀的努力。出於不同的原因，左翼一1905年起義 

. 的失敗和斯托雷平的鎮壓讓他們清醒過來一陷入了絕望。當然，我

們的主人公、左翼分子約瑟夫•「柯巴」•朱加施維里在斯托雷平執政 

期間取得了他最著名的革命業績。但那些煽動活動是否起了很大的作 

用，現在看來還很可疑。相比之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目標和所受的挫 

93 折，就像之前維特一樣，讓我們對未來的斯大林政權有了更多的瞭解。

未來的斯大林是透過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棱鏡看待世界的，他對於斯托雷 

平所做的一切幾乎毫不理解。斯大林從未見過沙皇的這位總理，但在 

日後，他在很大程度上會步其後塵。

俄國（第二個）以俾斯麥自許的人

帝俄當時似乎有兩個主要特徵。首先，它的農業出口為德國和英 

國提供了糧食，但效率依舊很低：俄國的農作物產量在歐洲是最低的 

（比僅僅被視為「小兄弟」的塞爾維亞還低）；每英畝糧食產量還不到法 

國甚至奧匈帝國的一半。16這讓農民似乎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其 

次，俄國的政治生活動盪不安、作繭自縛且瘋狂失智。精英階層的許 

多人，特別是尼古拉二世，本來希望1906年開始的選舉會產生一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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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 '代表農民和君主派利益的杜馬。結果立憲民主黨贏得了選舉的 

勝利，這一點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想到。通過票箱獲得權力之後，俄國 

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根本沒打算同專制俐度合作，尼古拉二世也根本不想 

和他們妥協。”另外，各個社會主義政黨雖然抵制了第一屆杜馬選舉， 

但他們改變立場，把幾十名代表選進了第二屆杜馬（部分原因在於農民 

的選票）。保安處自然要利用線人和電話竊聽監視那些代表。"但政治 

警察對各方的政治爭鬥束手無策。杜馬混亂的立法程序加劇了這種互 

不相讓的局面。沒有任何現存機制可以區分議題的主次，結果所有問 

题都被當成立法問題，而不是政府平常的規章制度間題。還有，令人 

難以置信的是，杜馬對於立法的進展沒有任何固定的時間表；由代表 

們組成的眾多委員會要先對議案進行處理，然後才把它們提交杜馬討 

論，有些委員會會用18個月的時間仔細討論某項議案。當終於進入下 

一階段，就會在杜馬全體會議上再次對它們進行辯論，而且沒有時間限 

制。19制度的失敗可能就在於這種程序性的細節方面，尤其是在相互對 

立的政治力量無法達成和解的時候。

從立憲民主黨的觀點來看，問題在於俄國的憲政革命沒有取消君 94

主專制。實際上 > 僅僅過了73天，尼古拉二世就利用自己的特權，解 

散了首屆杜馬會議。根據基本法第87條，専制君主可以在立法機關休 

會期間下令頒佈法律。（這樣的法律，理論上要由立法機關在復會時批 

准，但它們在辯論期間依然有效。）2° 1907年的第二屆杜馬更是一個發 

表反政府言論的平台，結果只被允許存在了不到90天。接着，1907年 

6月3日，斯托雷平讓尼古拉二世利用第87條，修改了有關選舉的規 

定，單方面進一步縮小了杜馬選舉權的範圍，而這種做法是基本法明文 

禁止的。21立憲民主黨人驚呼「政變！」而他們正是斯托雷平此舉的兩 

個主要目標之一（另一個目標是那些更左的人）。這是政變。但從斯托 

苗平的觀點來看，立憲民主黨人也不是甚麼好人：1905至1907年，他 

們在反國家的恐怖活動中串通一氣，對恐怖活動表面上譴賁，背地裏縱 

容。沙皇政府的許多低級官員因此而丢了性命。22但是，宮廷陰謀家鼓 

勃尼古拉二世結朿杜馬「實驗」，而斯托雷平卻努力與立法機關合作，以 

便讓懸空的俄國政府有一個可以同君主專制兼容的政治基礎。「我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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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不是教授，而是鄉紳之類能把根紮在農村的人」，1908年5月，斯 

托雷平如是吿訴英國俄羅斯研究的開創者伯納德•佩爾斯教授（Bernard 

Pares） 0 23

斯托雷平説得對，立法要想通過，需要的不只是沙皇與人民之間某 

種「神秘的统一」。同短命的前任謝爾蓋•維特一樣，他自以為是俄國 

的俾斯麥。「我绝不支持專制政府，」那位鐵血宰相對德國國會説"就 

像我認為議會統治是有害的、是行不通的一樣，我認為議會合作，如 

果搞得恰當，是必要而且有用的。」"俄國總理也接受議會，但不接受 

議會制（由議會控制的政府），而俄國的杜馬同德國的國會一樣，顯然 

並不是一個力求具有代表性的代議機構。當然，德國的選舉權包容性 

要強得多：凡25歲以上的德國成年男子都有投票權。此外，由於帝俄 

第三屆杜馬的產生同1907年6月3日有關，它會一直籠罩在新的政變預 

言的陰影中，而那些預言成了不穩定的根源。但是在斯托雷平的算計 

中，為了獲得合法的資源，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這一切都是必須付出的 

代價。

95 同激進的青年斯大林在高加索看到的一樣，斯托雷平在薩拉托夫也

看到了不公平現象：工人經常受傷，而且勞動時間長、勞動報酬低；貴 

族擁有大片的土地，衣衫襪樓的農民耕種的是很小的地塊。作為總理 

的斯托雷平開始實行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得益於俾斯麥策略中的第 

二個要點（仿效左翼的做法），德國的產業工人不僅可以到有補貼的食 

堂就餐，還逐漸有了疾病、工傷和養老保險；斯托雷平希望，至少能在 

工人中間開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不過，最重要的是，他想鼓勵農民 

放棄重分型村社，把耕地合並成生產效率更高的單位。

俄國精英往往把農民社會看作是落後的和異類的，一致決心要改變 

它。26（事實上，觀察家會把俄國政府視為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它舆 

整個帝國，尤其是與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社會格格不入。）27當俄國的 

權力集團開始相信農民在變得日益貧困的時候，這種精英觀點岀現了變 

化，主要是經濟上的；少數官員，比如維特，早在擔任財政大臣時就認 

為「我國農民的貧困狀況」，是制約俄國工業化和地緣政治擴張的主要因 

素。28斯托雷平更進一步，認為農民是決定政權性質的政治難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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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並非只與俄國有關。在普魯士，1820年代的改革者為了削弱法 

國革命的影響，曾提出擁有財產的農民是法律、秩序和國家唯一可靠的 

捍術者。29這也正是斯托雷平的看法。至於農村騷亂，斯托雷平沒有將 

其歸咎於外界的「革命鼓動家」，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原因在於農村 

低下的生活水平，並進一步指岀，1905至1906年的農民騷亂大多是村 

社组織的。’°此外，依照自己在沒有村社的西部选疆地區的經驗，他得 

出結論，認為富裕的、個體主義的鄉村是和平的鄉村。因此5由1906 

年11月9日的法令啟動的土地改革，目的是提高農業生產力，並且在農 

民中形成一個獨立的有產階級從而消除農民騷亂的基礎，因為農民一旦 

有了國家的貸款和技術，就可以自食其力。換句話説，斯托雷平想要 

改變的，既包括農村的外觀一併煨莊，解決村社中分散的條田問題 

——又包括農村居民的心理。31

斯托雷平擔任總理期間，正是全球各國着力擴大國家職能的時候。 96

從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到俄羅斯帝國，各種類型的國家都在為實現其領土 

和市場的一體化而實施一些雄心勃勃的項目，比如修築運河、公路和 

鐵路。它們還通過補貼安家費、排乾沼澤、攔河築墉和灌溉農田等措 

施，鼓勵人們到新的土地上安家落戶。這種由國家主導的改造工程， 

包括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人口和資源的管理，往往是先在海外領地（殖 

民地）進行試驗，然後再運用於國內；有時它是先在國內形成，然後再 

拿到國外或者被認為是帝國邊緣的地方。法治國家在國外的治理，常 

常採取非法治國家所特有的許多社會工程學實踐，但是在國內，自由 

主義秩序同威權主義秩序的區別在於，甚麼樣的做法被認為是可以接 

受的或者説可行的。”然而在國家主導的所有社會工程中，突出的問題 

在於，想要成為「技術官僚」的人很少認識到將（國內或帝國的）臣民轉 

變成公民的好處，更不用説必要性了。技術官僚們一般認為，「政治」 

會妨礙有效的行政管理。就此而言，斯托雷平想把農民，至少是「有實 

力而且頭腦清醒的」農民，按照與其他臣民同等的條件，吸收到社會政 

治秋序中的做法是激進的。毫無疑問，他是想給財產權賦予更大的意 

a，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發言權。不過，這位總理的一個幕僚把他稱為 

俄國舞台上的「新現象」，想在部分更廣泛的民眾中尋求政治支持。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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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改革其實是一次設計靈活的實驗，融入了先前多年的討論和 

努力，並為實施過程中的調整留下了餘地。"但不論是剛出現的忠誠的 

自耕農的政治支持，還是斯托雷平所嚮往的經濟腾飛，結果都很難責 

現。當然，無論是在哪一種政治體制中，重大的改革都很艱難，因為 

制度比人們想像的還要複雜。事實證明，俄國農民的村社制度在實踐 

中要比批評者所認為的更加靈活。第但是，村社在把土地劃分成不相連 

屬的條田時，需要同村裏的其他人協調一致，這樣就不僅抑制了對土 

地的投資一因為土地會被收走——也讓個人無法出售、出租、抵押或 

轉讓土地。村社依靠長期共同積累的資源，確實可以幫助農民在困難 

時度過難關，因而村社不願意看到任何成員的流失。由於改革，退出 

村社不再需要村社的正式同意。繁瑣的手續（法院的久拖不決）和緊張 

的人際關係，使得退岀仍舊比較麻煩，但在改革中依然有不少人——歐 

97 俄1,300萬農戶中可能有20%—設法脱離了村社。一般來説，這些新

的、私有的小土地所有者仍然只能繼續採取村社式的條田耕作方式。” 

（一戶人家的土地有時要分割成四五十塊條田。）除了其他因素，缺少 

土地測量員也意味着許多私有化了的農民，並不總是能夠把土地合併起 

來。”最希望單幹的農民往往偷偷跑到西伯利亞，因為改革加強了對財 

產權的保護，極大地刺激了尋找新土地的移民活動，可那樣一來也降低 

了他們所離開的農莊的生產率。38 土地問題的複雜性讓人一籌莫展°但 

是在私有農莊甚至非私有農莊被合併起來的地方-----併是斯托雷平经

濟改革的關鍵目標一生產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抄

然而斯托雷平在經濟等領域的改革，到頭來碰到了政治為結構性改 

革設置的難以克服的障礙。斯托雷平只好在杜馬休會期間，利用基本 

法第87條緊急條款，啟動了大膽的農業改造計劃，結果招致擁有地產 

的權力集團強烈抵制。他們和其他人一起，阻撓斯托雷平為實現現代 

化而做出的努力。40

俄國總理不僅試圖改變農民的土地和信貸關係，建立工人工傷疾病 

保險制度，還想把地方自治的範圍擴大到信奉天主教的帝國西部地區 ， 

取消對猶太人的司法限制，擴大民事和宗教權利，並在大體上形成一個 

可以正常運轉的中央政府和常規的政治體。41但他的政府發現，在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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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必須給許多當選的保守派杜馬代表行賄。就這樣，斯托雷平 

的關鍵立法還是無法通過。只有土地改革和兑了水的工人保險變成了 

法律條文。保守派限制了斯托雷平腾挪的空問。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自 

作自受：他絞殺了 1905至1906年的革命，並在第二年把許多自由主義 

者和社會主義者趕出了杜馬，從而在準議會和沙皇任命的政府之間建 

立了可行的工作關係，但是，緊急狀態已經成為過去。在更深的層面 

上，他是判斷失誤。按照斯托雷平1907年6月新的選舉資格規定，從 

其改革綱領中獲益最多的社會集團，要麼被排除在杜馬之外，要麼在杜 

馬中人數大大少於損失最大的傳統利益集團，即土地貴族，但斯托雷平 

的選舉改革已成定局。妃換句話説，最認可專制制度的政治利益集團＞ 

最不認可為了實現現代化所作的改革。

原始的俄國法西斯主義

俄國的君主專制在培育政治:基礎方面困難重重，這一點並不明顯。 98

社會民主黨人的數量從1904年的區區3,250 A猛増到1907年的大約8萬 

人，這當然屬於跳躍式的増長，但相對來説算不了甚麼。社會民主工 

黨在講烏克蘭語的人口當中，尤其是在農民當中，幾乎無所作為，烏克 

蘭文的出版物近乎為零。在後來的烏克闌領土上，該黨只有1,000名黨 

員。"左翼的崩得，大部分成員不是來自帝國的西南（烏克蘭），而是西 

北（白俄羅斯和沙皇治下的波蘭）。儘管如此，即便算上崩得——大部分 

俄國左會民主黨人都不想同它建立緊密的聯繫一算上帝國中自成一體 

的波蘭和拉脱維亞相當於社會民主黨的各個政黨，以及半獨立的格魯吉 

亞社會民主黨，帝俄社會民主黨人的數量加起來可能不超過15萬人。44 

相比之下，信奉古典自由主義（擁護私有財產、擁護議會）、據説在俄 

國根本沒有現實的社會基礎的立憲民主黨人，數量上升到12萬左右， 

而另一個主張立憲的政黨一比立憲民主黨偏右一點的十月黨，吸收 

了二萬五千多名黨員。俗代表農業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革命黨，1905至 

1907年沒能得到農民的有力支持，反倒吸引了城市工人，擁有至少5萬 

名正式黨員。"但是同1905年11月成立的俄羅斯人民同盟相比，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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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算不了甚麼。俄羅斯人民同盟是君主制的忠實擁護者並且信奉民族 

沙文主義；它在天使長米哈伊爾馬術場舉行集會，並由唱詩班歌唱《讚 

美上帝〉和《神聖的沙皇〉；到1906年，其成員已經發展到大約30萬人， 

其分支组纖遍佈帝國各地，包括小城市和農村。47

革命暴動期間一自由主義的立憲主義在暴動中被推到前沿——當 

整個帝國都在渴望社會主義的時候，反自由主義的俄羅斯人民同盟的 

崛起成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到1905年為止，自命的愛國者在公開 

表達觀點時仍然受到法律的限制，因而只能滿足於宗教遊行時唱的讚美 

詩、紀念軍隊和勝利的儀式、皇家葬禮以及加冕典禮。此外，在革命 

之年，保守派大多自慚形穢，不願進入，更不用説掌控政治競技場。

99 但俄羅斯人民同盟不同。48作為俄國諸多聲名鵲起的右翼組織中最突出

的一個，同盟把廷臣、專業人士以及教會人士一 括許多來自青年斯 

大林從前就讀的梯弗利斯神學院的人一和城市居民、工人以及農民聯 

合起來。除了愛國者，同盟還吸收了不滿分子和無所適從的人，並設 

法搶在左翼力量之前，在社會底層和中間階層大肆宣揚「為了沙皇、信 

仰和祖國」。"被杜馬和國務會議中當權的右翼反對派弄得進退兩難的 

沙皇政權，似乎可以選擇發動草根階層。

俄羅斯人民同盟催生了新式的右翼政治。之所以説新式，不僅是 

對俄國而言，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也是如此。這種政治有一個新的基 

調，即指向大眾，指向公共空間，指向直接行動，它是原始的法西斯 

主義。50同盟的成員和領導人，例如比薩拉比亞鄉村神父的孫子弗拉基 

米爾•普利什凱維奇（Vladimir Purishkevich） 他喜歡宣稱，「在我的 

右邊只有牆」一是反自由主義、反資本主義和反猶太人的（在他們眼 

中，這三者都是多餘的）。钢他們強調俄羅斯歷史道路的獨特性，拒绝 

模仿歐洲，宣揚要把東正教擺到對猶太人和天主教徒（波蘭人）至高無 

上的位置，要求「恢復」俄羅斯的傳統。同盟鄙視俄國政府畏首畏尾、 

一心只考慮自身的安全，他們將此視為缺乏鎮壓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 

的意志。同盟也憎惡努力走向現代化的國家，認為那無異於社會主義 

革命。同盟成員認為，必須由專制君主獨自統治，而不是讓官僚來統 

治，更不用説杜馬。同盟成員和被稱為黑色百人團的右翼組織成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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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集。黑色百人團因為迫害猶太人定居區的猶太人以及同帝國軍隊 

聯手鎮壓叛亂的農民和工人而臭名遠揚。俄國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 

起初發展緩慢，之後動員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到處散發小冊子和報紙， 

打着捍爾君主專制、正教和民族性，反對猶太人和歐洲文化入侵（比如 

説酉方憲政）的名義組織集會。

面對右翼勢力的迅速發展，帝國中的社會主義者並沒有退縮。在 

左翼势力反示威的威脅下，俄羅斯人民同盟往往只能在室內集會而且 

要派人查票，以防左翼恐怖分子混入，將裏面的人炸成碎片。左翼分 

子從卡爾•馬克思及其「歌中之歌」《共產黨宣言》（1848）中汲取了相 

當多的力量和凝聚力。但俄國右翼分子擁有真正的《聖經》經文和本應 

是真正爆炸性的材料——俄國一家右翼報紙向世人披露了所謂《錫安 100

長老會紀要》。這份一編造的、關於某個傳説中的猶太人組織的會議紀 

要，説猶太人正在策劃一個全球性的陰謀，一個明顯但不知何故未遭 

發覺的陰謀，那就是主宰世界，消滅基督徒。為它最初是用俄文以連 

載的方式分九天（從1903年8月28日到9月7日）刊登在《旗幟報》（聖 

彼得堡）上，為該報提供經費的是內務大臣維亞切斯拉夫•馮•普列韋 

（Vyacheslav von Plehve），發行人是反猶分子、摩爾達維亞人帕瓦拉奇• 

克魯舍維阿努（Pavalachii Crujeveanu，生於1860年），人稱帕維爾-克 

魯舍萬（Pavel Krushevan），他不僅在1902至1903年負責文本的編纂， 

還爛動了 1903年基希涅夫（基希訥烏）的反猶事件，並在1905年成立了 

俄羅斯人民同盟比薩拉比亞支部。力反猶主義，不管是真心實意還是譏 

誚嘲諷，反正是政治上的靈丹妙藥：不管甚麼事情，只要出了問題， 

都可以推到猶太人頭上，，而且過去就是這麼幹的。在猶太人定居區和 

西部願1區（沃里尼亞、比薩拉比亞、明斯克），右翼分子差不多得到 

了殿民的全部選票，而在中部的農業中心地區（圖拉、庫爾斯克和奧廖 

爾）一那裏是農村騷亂比較儼重的地方一右翼分子贏得了大約一半 

的農民選票。"實際上，對右翼政治勢力的同情，在廣大的帝俄各地都 

被激發出來。55

正如君主專制從一開始就拒絕使用「憲法」（甚至「議會」）一詞，俄 

羅斯人民I■同盟」也不想被稱為「政黨」，而是把自己説成自發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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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或老百姓（xm/的有機統一。即使這樣，聖彼得堡的政府高官 

還是不願長期接受這一運動。斯托雷平把暗中資助右翼組織及其反酒 

出版物一他的政府為許多報紙提供經費一當作權宜之計，但是在 

1906至1911年擔任斯托雷平內務部副手，負責給俄羅斯人民同盟之類 

的組織付款的謝爾蓋•克雷扎諾夫斯基，卻認為極右勢力的政治技巧 

和劫富濟貧的社會綱領，同左翼的各個革命政黨毫無區別。56政府既枝 

有創建這些群眾團體，對它們也不放心。極右勢力對於社會公平的呼 

顔，哪怕大多屬於虚張聲勢，仍會令保安處將其視為又一個革命運動。 

保安處內部有些派系不理會這一政策，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但保安處 

特工基本上都認為，極右勢力的領袖「沒有文化」、「靠不住」，有必要 

對他們進行嚴密的監視。同激進的左翼政黨一樣，俄羅斯人民同盟也 

101 開列了對現任和前任政府官員的暗殺名單。”斯托雷平是他們的目標之

一。*他有個在國內問題上很有影響的高級幕僚，從前是拉比，後來皈 

依了正教，是個反猶分子，但這位總理基於原則和策略上的考慮，.想在 

居住 ' 就業和教育方面適當放鬆對猶太人的限制，儘量不給猶太激進主 

義留下口實，而且還可以改善俄國的國際形象。％斯托雷平終於觸怒了 

右翼的強硬派。

與俄羅斯人民同盟不一樣，許多右翼團體並沒有明顯的暴力傾向 

和太過露骨的偏動性言論，也沒有把自發維持治安的「兄弟會」武裝起 

來，去和左翼分子以及猶太人戰鬥，去刺殺公眾人物。但尼古拉二世 

和整個政權的其他人，對於支持者的大型公共集會心懷疑慮。沙皇和 

包括斯托雷平在內的大部分政府官員，對於政治動員中的公眾「缺乏秩 

序」的現象感到不滿，想讓政治從街頭回到權力的走廊。儘管支持現政 

權的保守派團體想要的不是右翼革命，而主要是復辟杜馬出現前的古老 

的專制制度，但拒斥街頭政治的態度沒有變。60同樣重要的是，許多右 

翼組織本身即便得到允許甚至鼓勵，也不會願意代表政權去動員社會中 

的愛國選民：不管怎樣，哪種專制制度需要幫助呢？從某種意義上説， 

正是專制制度的存在本身，束縛了俄國不論是溫和的還是激進的右翼组 

織的手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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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右翼分子都想要一種不帶星號*的君主專制一也就是説 ， 

君主和百姓達成一種神秘的統一——因此，他們反對任何超出諮詢性質 

的杜馬以外的東西，但成立杜馬的恰恰是專制君主本人。這引起了右 

翼分子的困惑和分化。幾乎所有的右翼分子都認為，君主專制的存在 

本身就排除了反對的可能性，當然也排除了他們自己反對的可能性。 

「在西方，政府是選舉的產物，『反對』的概念是有意義的；在那裏，它 

是指『反對政府』；這是顯而易見而且合乎邏輯的，」彼得堡一家叫做《統 

一〉的右翼週刊的編輯解釋説，「但是在這裏，政府是君主任命的，是 

得到他信任的……反對帝國政府就是反對君主。_T不過，許多右翼分 

子之所以鄙視斯托雷平，不過是因為他願意同杜馬搞好關係，儘管那 

是法律的要求，而且總理能夠操縱杜馬也是政府的勝利。對包括尼古 

拉二世在內的一些人來説，哪怕是總理的存在本身也是對君主專制的 

侮辱。63 1906年8月，幾名穿着國家制服的刺客，在斯托雷平接待請願 1。2

人員的國家別墅放置了炸彈，差點兒把他炸死。「到處是人體的碎片和 

血跡」，有目擊者在回憶這起造成27人當場死亡的事件時説。另一位目 

擊者注意到，斯托雷平「走進他被炸掉一半的書房，外套上沾滿灰泥， 

後脖子上還有墨漬。他的寫字檯檯面已經在爆炸中被掀掉，爆炸發生 

在大廳，距離書房大約30英尺十，結果墨水檯砸到了他的脖子」。幾個月 

後，在前總理維特的家裏也發現了一枚定時炸彈，儘管它沒能爆炸（計 

時鐘停了）。針對兩位擁護君主專制的保守派總理的兩次行動都沒有偵 

破；間接的證據表明，它們有可能與一些右翼小組有關。64

在這起未遂的暗殺事件中，斯托雷平的沉着果斷讓他名聲大噪，但 

他不得不把家搬進冬宮（靠近他的官署），感覺那裏要比豐坦卡運河畔 

的總理官邸安全。不過，警察機關要求這位俄國總理不斷改變進出路 

緻。連進出冬宮都不安全了 ！許多心懷不滿的右翼分子希望，至少用 

杜爾諾沃或別的強硬人物來取代斯托雷平，以削弱或乾脆取消杜馬。 

與此同時，其他頑固的君主派一他們在原則上同樣反對選舉和政黨

*編註：星號指代潛在的信息、隱藏的意義。

t編註：約9.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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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組織起來，參加他們拒絕過的競選，希望杜馬不要被「反對派」利 

用（他們把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混為一談）。但接受杜馬的右翼分 

子成了其餘右翼分子的眼中釘。現代的街頭政治讓俄國的右翼勢力出 

現了分裂。M注重議會參與的政治與注重暗殺的政治之間的鴻溝，根本 

沒有彌合。

時評家

起初在受到杜爾諾沃的殘酷打擊時，派系林立的社會民主黨人曾 

試圖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第一屆杜馬開幕前兩週，1906年4月10 0 

至25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統一」的口號下，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 

會。為了讓流亡者參加，大會是在斯德哥爾摩這個境外的安全地點召 

103 開的。大會至少在表面上把不久前分裂的孟什維克派（62名代表）和布

爾什維克派（46名代表），還有拉脱維亞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以及崩得 

這些獨立的政黨重新團結起來。"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帝國中人數第 

二多的代表團，僅次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一差不多已經統一了，因為高 

加索的布爾什維克人數很少。曲但政策層面的統一其實很難做到°斯德 

哥爾摩的11名高加索代表，只有朱加施維里是布爾什維克5可是在傷 

腦筋的土地問題上，他的大會發言竟然反對布爾什維克派的列寧提出的 

土地完全國有以及一位俄國孟什維克主張的土地市有。這位日後會推 

行農業集體化的人推薦的方案是，耕者有其田。朱加施維里認為，土 

地的重新分配有利於工農聯盟一這其實是他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對手  

的觀點。朱加施維里還認為，把土地分給農民，會奪取社會民主黨的 

左翼競爭對手、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的社會基礎——這是在重複 

另一位發言者的看法。的這些建議給第四次代表大會留下甚麼印象，現 

在還不清楚。"在以農民為主的俄羅斯帝國，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這 

個決定性的議題，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暫時後沒有結果。

當務之急是黨的生存問題。1905年，孟什維克派和布爾什維克派 

在要想自衞就必須成立戰鬥隊的問題上意見是統一的：不管怎麼樣，不 

義的沙皇政府採取了恐怖手段。兩派還一致認為，為了獲得武器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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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經費，必須搞一些「剝奪」，而這往往需要結交地下犯罪势力。7， 

结果就是，俄羅斯帝國在變成準憲政秩序之後，政治恐怖主義反倒越演 

越烈。

直到這時候，帝俄的警察數量仍然很少。城市裏很少見到警察的 

影子，而在城市之外，1900年，俄國近1億農村人口，只有不到8,500 

名警官和警佐｛uriadniki｝。許多警官（在少數警佐的協助下）要在一千 

多平方英里的範圍內，「監督」5萬到10萬臣民。1903年，國家設立了 

警｛strazhniki）的職務，約有4萬人部署在農村，此舉只是讓農村地 

區的警民比例變成了大約每2,600名居民有1名警察。薪水提高了，但 

仍然比較低，教育和訓練水平也是如此。粗暴、跋扈，再加上受賄， 104

讓警察很不得人心。警察經常引發刑事案件或隨便抓人，並按照他們 

所謂的「拳頭法律」，加以肉體的虐待。農民出身的警佐，自以為大權 

在握，對待村民就像小暴君一様。他們信奉的理論是，自己表現得越 

狠，就越有權威。72

1905年開始的大規模叛亂，促使警察機關大幅增員。但是在1905 

至1910年，小到鄉村警察，大到政府大臣，被恐怖分子和革命者打死 

打傷的沙皇官員超過1.6萬人（其中許多是被孟什維克的刺客打死打傷 

的）。73還有無數的馬車夫和鐵路員工，即無產者，也一同丢了性命。 

警察機關的一位高級官員抱怨説，製造炸彈的詳細辦法「到處都知道， 

f（際上，就連小孩都可以造出炸彈，炸死他的保姆」。”

左翼分子的政治恐怖讓整個沙皇官場心驚膽顫，但政權也進行了野 

蠻的報復。”斯托雷平「扼住了革命的咽喉」。他的政府把幾萬人變成 

苦役或者流放國內。政府還開始設立特別臨時法庭，用從簡從速的審 

判，把三千多名受到指控的政治對手送上絞刑架，公開處死，以儆效 

尤，這種震懾人心的手段也被稱為「斯托雷平領帶」。76對於官員到處遭 

到暗殺，沒有哪個政權會輕易放過，但法庭並未採用多少正當的程序。 

不過人們總算是明白了。説斯托雷平是俄國「頭號創子手」的列寧等著 

名的革命家都逃走了，只是在1905年形勢（短暫）寬鬆的時候返回過俱 

國。”從1905年開始，這些想要成為革命家的人又加入到居住在歐洲 

各地俄國人聚居區的大約1萬名僑民當中。流亡的左翼分子處在俄國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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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使館下屬的保安處國外部的40名特工和25名線人的監視下。保 

安處國外部積累了大量的文件證據，記錄了流亡者所做的往往是微不足 

道的努力。”

柯巴•朱加施維里屬焚那種不想逃往國外的忠誠的社會主義者。 

在斯德哥爾摩，他遇到了終生的朋友克利門特•「克利姆」•伏羅希洛 

夫(Klimenty Voroshilov)，還有出身波蘭貴族的布爾什維克費利 

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x Dzieriynski)、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格里戈里•拉 

多梅斯利斯基(Grigory Radomylsky，人們更熟悉的稱呼是「季諾維也夫」 

(Zinoviev))-朱加施維里也遇到了他在梯弗利斯神學院的老對手賽義 

德•傑夫達里安尼，他現在是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1906年春天，朱 

加施維里從斯德哥爾摩返回高加索。他身着西服，戴了一頂派頭十足 

的帽子，捏着煙斗，就像歐洲人。只有抽煙斗的習慣後來保留下來。

105 回到高加索後，朱加施維里在一本格魯吉亞文的小冊子(1906)中 

報道斯德哥爾摩大會的情況時，對俄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立法機關不屑 

一顧。「誰若腳踏兩隻船，誰就是出賣革命，」他寫道，「誰不和我們一 

道，誰就是反對我們！可鄙的杜馬和它那些可鄙的立憲民主黨人正是關 

踏兩隻船。它想調和革命和反革命，想把狼和羊豢養在一起。」”•

朱加施維里還結了婚。8°葉卡捷琳娜•「卡托」•斯瓦尼澤(Ketevan 

“Kato” Svanidze)，當時26歲，在梯弗利斯斯瓦尼澤三姐妹中年齡最小。 

朱加施維里與她相識，要麼是通過斯瓦尼澤夫婦的兒子、同是布爾什维 

克的阿廖沙(Alyosha，他娶了梯弗利斯的一名歌劇歌唱家)，要麼是通 

過神學院的老朋友米哈伊爾•莫諾謝利澤(Mikheil Monoselidze)，他娶 

了斯瓦尼澤姐妹中的另外一個——薩希科(Sashiko)。81斯瓦尼澤家在市 

中心，就在南高加索軍區司令部後面，被認為是革命者的非常安全的庇 

護所，因為沒人會懷疑那裏。在這個藏身的地方，趨裏邇遢的朱加施 

維里寫文章，和斯瓦尼澤姐妹談論書籍和革命中的趣事，無所顧忌地接 

待革命小組的成員。證據顯示，柯巴和卡托還在「埃爾維厄夫人工作室J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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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會一K是她們姐妹開的時裝店，因為她們全都是非常能幹的裁縫。 

1906年夏天的某個時候，卡托吿訴他説她懷孕了。他答應娶她。可朱 

加施維里的證件是假的，而且還受到警方的通緝，要想締結合法的婚姻 

比較困難。幸逑的是，他們碰到一個從前在神學院時的同學基塔•特 

希恩瓦列利（KitaTkhinvaleli），現在是神父，他答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1906年7月16日凌晨2時）為他們主持儀式。在有十個人參加的I■婚宴」 

上，新郎展示了他的歌喉和風采，主婚人itamada）這一光榮的角色交給 

了米霍•茨哈卡雅，他從前也是梯弗利斯神學院的學生，現在是布爾 

什維克當中的資深政治家（當時39歲）。朱加施維里好像沒有邀請自己 

的母親凱可，儘管人們不太可能注意不到這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和年輕的 

新娘一樣名喚葉卡捷琳娜。&實際上，卡托跟凱可一樣虔誠，祈禱朱加 

施維里平安無事，但和凱可不一樣的是，卡托端莊娴静。

美麗而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卡托，一個遠離奇阿圖拉鎰礦礦塵的世 

界，要比未來的斯大林的幾個尋常女友高出一個等級，而斯大林對她也 

顯然十分傾心。83「我很奇怪，」米哈伊爾•莫諾謝利澤説，「索索對待 

工作和同志怎麼那麼嚴肅，對待妻子卻那麼溫柔、深情和體貼。」84但 

這種不得已締結的婚姻並未改變他對革命的執着。1906年夏天，幾乎 106 

是在剛剛偷偷舉行過婚禮之後，他就把有孕在身的妻子丢在梯弗利斯， 

動身去做地下工作。為防萬一，她沒有按照法律的要求，在自己的國 

內通行證上註明已婚。不過，憲兵隊不知怎的得到了消息，他們逮捕 

了卡托，罪名是窩藏革命黨。她當時已有四個月的身孕。姐妹們為一 

名高級警官製作過長袍，她的姐姐薩希科就找這位警官的妻子求情 ， 

設法把關了一個半月的卡托放了出來，交給警察局長的妻子監護。（斯 

瓦尼澤姐妹也為她製作裙服。）1907年3月18日，大約結婚八個月後， 

卡托產下一子。也許是為了紀念朱加施維里的代理父親雅科夫•「柯 

巴」•葉格納塔什維利，他們給小孩取名為雅科夫。據説未來的斯大林 

欣喜若卷。但他仍然很少回家。他跟別的革命者一樣，至少是跟那些 

還沒有被抓起來的革命者一様，不停地東奔西跑，居無定所，並同左 

翼的對手作鬥爭。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控制了高加索的大部分革命刊 

物，但他開始成為發行量很小的布爾什維克出版物的頂樑柱，成了布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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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維克一份接一份的格魯吉亞文報紙的編輯。就在雅科夫出生前，朱 

加施維里同蘇倫•斯潘達良(Suren Spandaryan »生於1882年)等人一起 

創辦了《巴庫無產者報〉。他在時評方面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不過，斯托雷平的凌厲攻勢一逮捕、處決和驅逐——讓革命運動 

受到嚴重的破壞。左翼分子近幾年來沒能組織起展示無產階級力量的 

「五一大遊行」，只能滿足於為眾多被捕同志的家人籌集一些錢和為過早 

離世的同志舉行「紅色葬禮」。格里戈里•捷里亞(Giorgileliya，1880- 

1907)是在鬥爭中失去的一位同志。捷里亞出生於格魯吉亞農村，在鄉 

村學校讀過幾年書，之後在1894年14歲時去了梯弗利斯，在鐵路上幹 

活，不到20歲就幫助組織了 1898年和1900年的罷工。他先是被解僱， 

繼而被逮捕。同朱加施維里一樣，捷里亞也有肺病，但事實上他的肺 

病要嚴重得多：由於在沙皇監獄裏染上了肺結核，1907年不治身亡。85 

「捷里亞同志並不是甚麼I■學者』」，在捷里亞老家舉行的葬禮上，未來 

的斯大林説，但他上過梯弗利斯鐵路工廠這所「學校」，學會了俄語， 

菴成了愛讀書的習慣，是受人敬重的工人知識分子的典範。訪「無窮 

的精力、獨立的精神、對事業的熱愛、英勇不屈的氣概、宣傳者的天 

赋」，對於業已殉難的朋友，朱加施維里説道。"他還透露，捷里亞寫 

過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做〈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它沒有發表， 

107 可能是被警方沒收了。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出現於1905年底到1906

年初，他們是派系林立的左翼面臨的又一挑戰，至於如何應對，當時有 

過廣泛的討論。"從1906年6月到1907年1月，朱加施維里用了一個幾 

乎和捷里亞一樣的標題——〈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自己發表 

了幾篇文章，刊登在幾份同樣是格魯吉亞文的報紙上。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水平根本無法和〈共產黨宣言〉 

(1848)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相提並論，後兩篇文章 

是卡爾•馬克思(生於1818年)這位時評家在差不多同樣年輕的時候寫 

的。但朱加施維里的幾篇了無新意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提到了許

,譯註：《斯大林全集〉笫2卷，第29、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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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名字：除了馬克思，還有克魯泡特金、考茨基、蒲魯東和斯賓 

塞、達爾文和居維葉。89它還表明，他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了一切問題 

的答案。「馬克思主義不只是社會主義的理論，而且是一個完整的世界 

觀，是一個哲學體系，」他寫道，「這個哲學體系叫做辯證唯物主義。_T 
「甚膩是唯物主義理論呢？」他用他日後有名的教義問答的風格問道。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説，」他寫道，「假定有一個鞋匠開了一個小鞋 

舖，因為競爭不過大廠主，結果只好關門，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廠老闆 

阿德里漢諾夫那裏當僱傭工人去。」這名鞋匠的目標是，朱加施維里繼 

續説道一他沒有提到自己父親貝索的名字一積攢一些本錢，再開自 

己的鞋舖。但是最終，這位有着「小資產階級」意識的鞋匠認識到他實 

際上是個無產者，永遠也無法攢夠資本。「鞋匠的意識，」朱加施維里得 

出的結論是，「終於隨着他的物質地位的變化而變化了 »J91因此，為了 

解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概念（社會存在決定意識），未來的斯大林把自 

己的父親説成是一些歷史力量的犧牲品。聯繫到實際情況，他寫道： 

「無產者日夜工作，卻依舊貧窮。資本家不從事勞動，卻總是富有。」 

為甚麼呢？是因為勞動力成了商品，資本家掌握了生產資料。最終， 

朱加施維里斷言，工人會取得勝利。但他們必須奮勇戰鬥——罷工、抵 

制、怠工——為此，他們就需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和實行「無產階級專 

政」。知

在這裏，我們對未來的斯大林有了更充分的瞭解：充滿鬥志；自信 

真理在握；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達世界觀和實際的政治主張。他的 

觀念世界一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列寧的政黨理論——就像教義問答一 

樣缺乏新意，但卻有很強的邏輯性。

就在系列文章發表後，朱加施維里偷偷地越過邊境，參加了俄國社 108

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大會於1907年4月30日至5月19日在倫 

敦城北的兄弟會教堂舉行。出席大會的重要人物的住宿安排在布盧姆 

斯伯里，但朱加施維里和大多數代表一起住在倫敦東區。一天夜裏他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巻，第271-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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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醉了，在酒館跟一個喝醉的英國人發生了衝突，結果店主報警。多 

虧了會説英語而且十分機智的布爾什維克、人稱馬克西姆•李維諾夫 

(Maxim Litvinov)的梅厄•哈諾赫•莫伊謝維奇•瓦拉赫(Meir Henoch 

Mojszewicz昭llach)的求情，朱加施維里才沒有被捕。在世界帝甲主義 

的首都，未來的斯大林還遇到了列夫•勃朗施坦(Lev Bronstein ＞又名 

「托洛茨基」)，1905年彼得格勒*蘇維埃風頭十足的前主席 ，但兩人彼 

此留下了甚麼印象，現在還不清楚。斯大林沒有上台發言；托洛茨基 

即便與孟什維克也是若即若離。”

據饒爾丹尼亞説，列寧當時正在進行一項秘密計劃：如果在黨內俄 

羅斯人裏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爭端中，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保持中 

立，列寧就讓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作出讓步，讓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 

有在家鄉便宜行事的權力。沒有任何其他證據可以證明，列寧會出賣 

為了高加索的布爾什維主義事業付岀了那麼多血汗的朱加施維里。"列 

寧經常提議或達成一些他根本不打算兑現的交易。在這裏，不管怎麼 

説，饒爾丹尼亞後來流放時總想離間列寧和斯大林的關係。現在我們| 

可以確定的是，當大會因為朱加施維里和其他幾個未經正式選舉產生的1 

代表而爭吵起來的時候，吵鬧聲激怒了俄國孟什維克派的馬爾托夫，他| 

大聲呵斥道：「這些人是誰？他們是哪來的？ J—主持會議的列寧巧妙 

地讓朱加施維里等人成了「諮詢性質的」代表。

地緣政治定位

除了其他問題，斯托雷平還必須儘量不讓俄國的對外關係出現麻 
煩。當時的俄英關係特別緊張，而英國是一個全球性的大國，實力超1 

群。英國人把他們國家財富的四分之一投資在海外，比如説為鐵路、 

港口、採礦等所有能想到的項目提供建設資金，而且全都在歐洲以外。 

實際上，就在美國和德國的製造業在許多領域超過英國人的時候，英

编註：即聖彼得堡，1914年改名彼得格勒，1924年列寧去世後改名列寧格勒。但無論在歷 

史文献裏通是在本書的表述中，都有混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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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在世界的貿易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中，依然佔據主導地位。在海 109 

上，蒸汽貨船的噸位從1850年的200噸猛增到1900年的7,500噸，而英 

國人控制着全世界超過一半的海運業務。1900年代初，世界上有三分 

之二的海底電纜是英國人的，這讓他們在全球通訊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國際上十分之九的交易都使用英鎊。”與英國保持一致似乎非常符合俄 

國的利益，前提是那樣不會引起德國的敵意。

受1905至1906年敗給日本的影響，俄國國內曾就所謂的對外關係 

定位問題（我們將其稱為大戰略）有過激烈的爭論。聖彼得堡早在1892 

年就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結為防禦同盟，但巴黎並沒有為俄國在亞洲的 

戰爭提供幫助。反倒是德國，在俄日戰爭的困難時期與人為善，向俄國 

承諾保持中立，而且德國的盟友奧匈帝國也沒有在東南歐乘人之危。保 

守主義的再定位空間已然打開：脱離民主法國，轉向以「君主制原則」為 

基礎的同盟，而這就意味着俄國與德國以及奧匈帝國的結盟，類似於從 

前俾斯麥的三帝同盟。但俄國立憲民主黨反對。作為親英派，他們想要 

保持與實行共和制的法國的同盟，同時與奉行自"由主義的英國恢復友好 

關係，從而鞏固俄國杜馬在國內的地位。％ 1907年8月，也就是在斯托 

雷平的憲制政變、對杜馬選舉設置更為嚴格的限制條件兩個月後，他選 

擇了簽訂英俄協約。”斯托雷平一定程度上屬於親德派，對英式的君主 

立憲沒有好感，但是在對外政策上，他的死敵立憲民主黨之所以得償所 

軌，是因為與英國恢復友好關係似乎是確保俄國外部和平的最佳選擇， 

儘管在斯托雷平的心目中，並沒有排除與德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可能性。外 

這樣做非常合乎邏輯。而且1907年的英俄協約內容有限，主要是劃分在 

伊朗和阿富汗的勢力範圍。"但是，由於同德國沒有一個類似的、哪怕 

是象徵性的條約，1907年不太起眼的英俄協約就顯示出了傾向性。

實際上，尼古拉二世和德國簽過一個條約:1905年夏天，頗有心 

計的威廉二世在一年一度的波羅的海巡遊期間，於7月6日（西曆7月19 

日）邀請尼古拉二世舉行秘密會晤，尼古拉欣然同意。德皇的目的是要 

建立一個以德國為中心的大陸集團。「誰都不知道〔這次〕會晤，」威廉 

二世在電報中用他們的通用語——英語——説道，「當我的客人們看到 110

你的遊艇時，他們會感到非常榮幸。維利……好一隻漂亮的雲雀。」'°°



120 斯大林：權力的悖翁

7月23日星期天的晚上，他在（維堡附近）俄屬芬蘭海岸挨着尼古拉二 

世的遊艇下了锚。第二天，德皇起草了一份有關共同防禦的簡短秘密 

協定，規定德俄雙方在其中的任何一方與第三國開戰時要互相支援 。 

尼古拉清楚，與德國的這份條約違反了俄國與法國的條約，因而強烈要 

求威廉把它先拿給巴黎方面看一看，但德皇拒絕了。不管怎麼説，尼 

古拉二世簽署了這份比約克條約一照它當時的稱呼。俄國外交大臣 

和謝爾蓋•維特（剛從新罕布什爾州的樸茨茅斯回國）非常震驚，堅持 

要求只有法國也在上面簽字，條約才能生效。尼古拉二世作了讓步， 

在維特起草的11月13日（西曆11月26日）給威廉二世的信上簽了字。 

信的大意是，在俄 '德、法同盟建立之前，俄國會恪守它對法國的承 

諾。威廉二世大怒。德俄同盟不了了之。，0*

此次慘敗無意中突出了俄國與英國簽訂協約的重要 ，性，因為與英國 

的協約似乎意味着一種牢固的地緣政治定位，相應地，也意味着保守派 

和親德派的失敗。.而且由於英法已經訂有協約，俄英條約實際上就形 

成了一個三國協約，現在只要發生戰爭，三國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義 

務」幫助其他兩個國家。由於德國領導的與奧匈帝國還有意大利的三國 

同盟的存在，英 '法、俄之間的協定給人的印象更像是一個同盟，而不 

僅僅是協約。事態的發展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感覺，即它們是兩個敵對 

的同盟。1908年，奧匈帝國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吞併了斯拉夫人的省份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雖然從1878年開始，奧地利就一直佔領着波 

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但義憤填膺的俄國右翼分子仍指責俄國未能對此 

次正式吞併作出有力的回應，説那是俄國「外交的對馬之戰」（類似於俄 

國波羅的海艦隊被日本擊沉的恥辱）。‘°2有些右翼分子指控斯托雷平放 

棄了俄國在世界上的所謂「歷史使命」，但斯托雷平有一次在俄國官員 

的會議上表示，「國內形勢不允許我們採取積極的對外政策」，而且他態 

度堅決。血不過，考慮到英德之間的對抗以及歐洲兩個對立的聯盟矗 

系，俄國加入三國協約還是有風險的，那些風險是由它無法控制的國際 

事態的發展造成的。

ill 在亞洲，俄國依薔孤立無援，無法阻止日本可能進一步採取的侵略 

行動。1902年簽訂並在1905年擴大了範圍的英日同盟，後來在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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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再次續約。‘負太平洋上的兩個海上強國雖然互相防備，但還是走到 

一起。這一方面是因為英國人和日本人都認為必須遏制俄國在亞洲—— 

中亞以及滿洲一張，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英國人覺得，他們的皇家海 

軍要保爾全球性的帝國有點勉為其難。於是，當日本人承諾不支持英 

屬印度的本土民族主義分子時，英國同意日本把朝鮮變成它的保護國， 

或者説殖民地。俄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的陸軍不但佔領了與俄國接 

壤的朝鮮，還遠遠地向北推進到長春，佔領了南滿（中國的幾個省）。 

在樸茨茅斯條約的談判中，美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但日本依 

然把俄國擠出了南滿，得到了（擁有亞瑟港的）遼東地區——那裏被日本 

人更名為「關東租借地」，控制了進入北京的通道。日本還接管了由俄 

國人修築的長春至亞瑟港段的中束鐵路，將其更名為「南滿鐵路」。日 

本在關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沿線的平民人口迅速增加，到1910年已經 

超過6萬人。正如預料的那樣，因為要「保衞」國民、鐵路路權以及大 

量的經濟特許權，日本開始駐軍，並很快組建了一支特別部隊一關東 

軍。無奈之下，中國政府只好讓日本軍隊部署在中國的領土上，只是 

希望他們的存在是暫時的。但同時代的人看得很清楚，日本在南滿的 

勢力範圍將會成為其在亞洲大陸，包括向北朝着俄國方向進一步擴張的 

前鋒。105

因此，對外政策錯綜複雜的形勢所造成的困境，至少同君主專制 

在國內缺乏可靠的政治基礎一樣危機四伏。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每 

一方面的困境都突顯出另一方面的重要性。實際上，俄國的兩種戰略 

選擇——站到法國和英國一邊對抗徳國，或者冒着得罪法國和英國的 

危險，接受在德國主導的歐洲充當初級合夥人的關係——都有相當的 

風險。緩和與英國的緊張關係，同時儘量避免在倫敦與柏林之間作出 

明確的選擇，斯托雷平的這一做法是正確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 

其實無力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日本擺出的姿態令俄國的處境越發艱 

難。1907年以後，若是日本加大侵略的力度，英國對俄國不承擔任何 in

義務，可要是英德之問的對抗加劇，俄國卻脱不了身。在1908年的巴 

爾幹問題上，斯托雷平採取的堅定的不干涉政策，並未改變對外關係發 

展戰略上的混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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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無路的強盜

回到巴庫的朱加施維里，1907年5月在布爾什維克派的地下報紙 

《巴庫無產者報》上，報道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情況。 

他指出，主導大會的是孟什維克，他們中許多人都是猶太人。「我們布 

爾什維克，」他在報道中寫下一他想起了另一位布爾什維克在大會上 

説過的話一「不妨在黨內來一次蹂蹒猶太人的暴行」。心這樣的話一 

它是某個來自俄羅斯帝國猶太人定居區的人説的，而朱加施維里是在重 

複別人的話* —反映出到1907年的時候，由於1905年統一的希望破滅 

所產生的強烈的仇恨和挫敗感。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未來的斯大林用俄 

文發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他此後再也沒有用格魯吉亞文發表過任何東 

西。歷史記載中找不到任何可以解釋這一轉變的理由。一種可能是， 

未來的斯大林想要被同化。覆蓋俄羅斯帝國西北部的社會民主運動的大 

三角區，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再到沙皇治下的波蘭和拉脱維亞，在文 

化和人的外貌上類似於歐洲。往南在西南地區（猶太人定居區的南半部 

分），社會民主運動基本上沒有發展起來；再往南在高加索地區，它的 

發展勢頭強勁，但主要信奉孟什維克派的觀點。結果，朱加施維里及其 

布爾什維克派的同志，每參加一次重要的黨代表大會，都會接觸到完全 

歐化的文化，這時，他的格魯吉亞人外貌和濃重的格魯吉亞口音就顯得 

特別突出。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中的猶太人，俄羅斯化的程度往往 

很深，許多波蘭人（他們中有些是猶太人）和拉脱維亞人也是如此；後 

者的俄羅斯化程度即使不深，也看得岀他們是歐洲人。因此，儘管俄國 

之外的其他布爾什維克也同俄羅斯人有一定區別，但朱加施維里在樣貌 

上明顯是亞洲人。他在1906年的黨代表大會後回去時穿着西服，可能 

3 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再往後，1907年他在報刊上發表政論文章時，突

然不再用格魯吉亞文，而是用俄文，可能也是出於這一原因。

*譯註：「布爾什维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開玩笑説，孟什維克是猶太人 

的派別，布爾什維克是真正俄羅斯人的派別，所以我們布爾什維克不妨在箴內來一次蹂應 

猶太人的暴行。」《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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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血統並不是這位高加索布爾什維克唯一引人注意或試圖引人 

注意的地方。由孟什維克主導的1907年的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 

會，以決定改變策略而著稱。雖然除了選舉範圍非常有限並且很少開 

會的杜馬之外，專制制度仍然禁止正常的、合法的政治活動，但孟什維 

克認為，採取戰鬥隊或「剝奪」的辦法不能推翻現存的秩序。相反，孟 

什維克想要突出文化工作（工人俱樂部和人民大學）和參加杜馬選舉的 

重要性。馬爾托夫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國會和其他場所開展的 

合法活動，在俾斯麥的反社會黨人法的打壓下堅持了下來。0後來，五 

位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代表被選進杜馬，其中包括元老級的諾伊•饒爾 

丹尼亞。同時，第五次代表大會還對禁止「剝奪」的決議進行了表決。 

列寧和其他34位布爾什維克投了反對票，但它依然成了黨的法令。可 

就像1903年列寧在黨的組織問題上拒絕承認馬爾托夫獲勝的投票結果 

一樣，現在，列寧又同列昂尼德•克拉辛，一名工程師兼製造炸彈的 

高手，以及朱加施維里一起，違反黨的政策，策劃在高加索搞一次大的 

「剝奪」活動。心

1907年6月13日，在梯弗利斯市中心的埃里溫廣場，兩輛給國家 

銀行梯弗利斯支行運送現金的郵車，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槍擊和至少八枚 

自製炸彈的襲撃。盜匪搶走了大約25萬盧布的巨款（超過杜爾諾沃前一 

年因為拯救了沙皇制度而獲得的獎金）。此次公然打劫的規模算不上最 

大：前一年在聖彼得堡，在從海關大樓到國庫的途中，社會革命黨人襲 

擊了一輛防護嚴密的馬車，搶走了40萬盧布，這是1906年最大的一起 

出招政治動機的劫案。"9不過，1907年的梯弗利斯劫案，作為當年該 

省由各種團夥實施的1,732起劫案之一，仍然轟動一時。"°

柯巴•朱加施維里沒有冒險親自出馬，但他參與策劃了這起劫 

案。在這夥強盜中（多達20人），很多人從奇阿圖拉打打殺殺的日子開 

始就是他的戰鬥隊的成員，有些人還要更早。那天在廣場上指揮的西 

蒙•「卡莫」，捷爾一彼得羅相（Simon aKamoMler-Petrosyan，生於1882 

年），25歲，是個一半亞美尼亞血統、一半格魯吉亞血統的軍火販子， 

未來的斯大林從在哥里的時候就認識他。山據説卡莫對「柯巴」「佩服得 

五體投地」。，，2 1907年6月13日，卡莫的幾枚「蘋果」把五個騎馬的哥薩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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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衞兵中的三個、兩名銀行押運員和許多路人炸得粉碎。喪命的至少 

三十多人；還有大約二十多人因為四處亂飛的彈片而受了重傷。*卡 

莫乘着濃煙和混亂，親自動手，搶走了血跡斑斑的戰利品。他扮成〜 

位格魯吉亞公爵，帶着（另一名同夥假扮的）新娘，乘火車（一等座）把 

錢交給了列寧，而列寧當時正隱匿在沙皇治下的芬蘭。（據列寧的妻子 

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説，卡莫還帶了糖炒的 

堅果和一個西瓜。）”4儘管有故作勇敢和藐視社會民主黨政策的意思， 

但搶劫倒像是一種絕望之舉，有用強盜行徑徹底斷送掉社會民主黨事業 

的危險。不要忘了，俄羅斯國家銀行早有防備：它把連號的面值500盧 

布的紗票號碼都作了登記，送到歐洲的各個金融機構。在埃里溫廣場 

搶來的鈔票對於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即使説有，究竟作用有多大，現在 

還不得而知。「在梯弗利斯搶到的東西，」托洛茨基後來寫道，「沒有帶 

來任何好處。

對於是誰做下了這起劫案，急於向沙皇當局邀功的密探們提供了- 

大堆相互矛盾的説法，但保安處正確地猜出，是列寧幹的。感到風聲 

不對的列寧離開了他在沙皇治下的芬蘭的藏身處，於1907年12月再次 

流亡歐洲，而且看樣子要永遠流亡下去。有幾名布爾什維克被捕了 - 

比如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列寧讓他代表黨在歐洲兑換那些搶來的盧 

布。w逮捕導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啟動了三次調查，而且前後有幾年 

時間。調查是孟什維克啟動的，他們看到了可以削弱列寧領導地位的 

機會。饒爾丹尼亞主持過一次內部調查。席爾瓦•吉布拉 ---- ^從梯 

弗利斯和巴統時開始，就是朱加施維里的老對頭——主持過另外一次。 

孟什維克得到一名沙皇郵政人員的證詞。這名接受賄賂並提供了有關 

郵車時間表內部情報的郵政人員，指認了朱加施維里。未來的斯大林 

當時可能被暫時開除出黨的隊伍。他到晚年時還感到痛苦，因為有傳 

聞説，他曾經是個普通的刑事犯，而且被黨開除過。"7不管傳説中的 

黨的紀律藕證會結果如何，朱加施維里後來再也沒有在梯弗利斯住過。 

他帶着妻子卡托-斯瓦尼澤和幼子雅科夫，偷偷地搬到了巴庫。118

巴庫跟奇阿圖拉很像，只是規模大了許多。這座在裏海半島上的 

油港，既有令人驚嘆的天然圓形劇場和迷宮般的古代穆斯林定居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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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娛樂場、貧民窟 ' 粗俗的私人宅邸——有個富豪的別墅就跟撲克牌 115

一樣一以及由油井井架組成的充滿暴力的新城。，，9 1900年代初，沙 

皇俄國生產的石油佔到全球產星的一半以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巴庫。

汩汩流出的石油和照亮周圍海域的火光，帶來了驚人的財富。巴庫火 

車站東面就是瑞典的諾貝爾兄弟建造的煉油廠，再往東則是羅斯柴爾 

德家族的石油貿易公司。工人們暴露在有害的化學物質中，12小時一 

班，辛苦地勞作，換來的只是兔籠一般的生活區和每月可憐的10至14 

盧布工資，而這裏面還要「扣除」廠裏提供的伙食的費用。按照高加索 

的標準，在巴庫，受壓迫的無產階級數量非常多：至少有5萬名石油工 

人。這批人成了朱加施維里那樣的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鼓動家特別關注 

的對象。，2°

朱加施維里在巴庫的革命業績不僅包括宣傳和政治組織活動，還有 

绑票、為敲詐勒索提供保護、海上搶劫，或許還包括下令暗殺了幾個 

被懷疑是奸細和叛徒的人。，2'那他在這方面有多麼突出呢？即便是按 

照俄羅斯帝國1905至1908年野蠻的標準，政治謀殺在蒿加索也是件大 

事。而且革命者在高加索殺人的事情，多數是亞美尼亞的達什納克黨 

幹的，不是布爾什維克。達什納克黨，即「亞美尼亞革命聯盟」，1890 

年代成立於梯弗利斯，起初是為了解放他們在奧斯曼帝國的同胞，但很 

快也震動了俄羅斯帝國。口讓保安處感到不安的還有無政府主義分子。 

未來的斯大林製造的混亂雖然算不上是最突出的，但他後來在回憶起巴 

庫的強盜生涯時仍然津津有味。「在石油工人中間的三年革命工作鍛煉 

了我，」他在1926年説道，「我受到了第二次戰鬥的革命洗禮。」”孔這位 

未來的專政者很幸運，沒有受到「斯托雷平領帶」的款待。

「根據梯弗利斯的剝奪行動，」托洛茨基寫道，列寧「看中了柯巴， 

認為他是個能堅持到底或者帶領其他人堅持到底的人。」托洛茨基還 

説，「在反動的年代裏，〔未來的斯大林〕不屬於那幾千脱黨分子，而屬 

於少數幾百個不管怎樣，依舊對黨忠心耿耿的人。」"

譯註：［在石油工人中間的三年革命工作，把我锻煉成一個實際的戰士和實際的地方工作 

領増者……4：巴廊，我受到了笫二次戰网的革命洗禮。」《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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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巴庫有毒的環境讓他年輕的妻子卡托原本就虛弱的身體 

變得越來越差，結果在1907年12月，她因為斑疹傷寒或肺結核引起腸 

道岀血，非常痛苦地離開了人世。怕在她的葬禮上，未來的斯大林據 

説要跳進她的墓穴。「我個人的生活完了」，有個朋友記得他可憐地大岐 

116 道。财後來，據説他為忽略了妻子感到自責一時他又把蹣跚學步的

兒子雅科夫丢給卡托的母親和兩個姐姐，而且一丢就是14年。

他那激動人心的革命強盜生涯很快就結束了。1908年3月，朱加施 

維里又被關進巴庫的沙皇監獄，他在那裏學習世界語——有獄友記得他 

「總是帶着書」一H再次受到指控説他出賣同志(其他幾個革命者在他 

之後也被捕了)。”711月，他又一次動身前往國內的流放地，那是俄國 

北方一個叫索里維切戈茨克的老皮毛收購站，「一座沒有柵欄的露天監 

獄J。"在聖彼得堡東北幾百英里外的針葉林裏，500名住在木屋裏的 

流放者組成了一個聚居區，在那裏可以發現各種各樣令人厭倦的、有爭 

議的政治傾向和五花八門的犯罪經歷。得了嚴重的傷寒差點兒死掉的 

朱加施維里，同另外一個名叫塔季亞娜•蘇霍娃(IktyanaSukhova)的流 

放者有了戀情，塔季亞娜後來談到，他那時窮困潦倒，習慣大白天躺在 

床上看書。「他經常開玩笑，同時，我們經常取笑其他一些人，」她強調 

説，「柯巴同志喜歡取笑我們的軟弱。」m社會主義事業在1905年沒能 

取得突破，那以後柯巴同志的生活的確就成了一件傷心、甚至痛苦的事 

情。他美麗忠貞的妻子死了；兒子對他來説是陌生人。巴統(1902)、 

奇阿圖拉(1905)、梯弗利斯(1907)和巴庫(1908)，以及在俄屬芬蘭 

(1905) '斯德哥爾摩(1906)和倫敦(1907)的幾次黨代表大會，在令人 

振奮的歲月裏的所有這些成就，都是一場空。有些事情，比如搶劫郵 

車，到頭來適得其反。

1909年夏天，朱加施維里在塔季亞娜•蘇霍娃的幫助下，坐船逃 

離了悲傷的索里維切戈茨克。跟父親貝索一樣，他總是一副若有所思 

的樣子，而且漸漸養成了小心眼的毛病。格里戈里•「謝爾戈」•奧爾 

忠尼啟則後來會和其他人一樣，對這位格魯吉亞同鄉有透徹的認識，在 

斯大林成為專政者多年之前就説他「過度敏感\ (obidcbivy kbambter、。成 

(急性子的奧爾忠尼啟則知道自己説甚麼——他是所有人當中最過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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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朱加施維里似乎很容易發火，而且同時代的許多人都覺得他城 

府很深，儘管（當時）沒有誰認為他有反社會人格。不過在那時候，未 

來的斯大林或許喜歡沉思、過度敏感、高深莫測，但他的生活並不值 

得羡慕。在他逃跑後不久，1909年8月12日，他的父親貝索死於肝硬 

化。參加葬禮的只有一個一起做鞋的人，是他闘上了貝索的雙眼。未 

來的專政者的父親埋在一座沒有標記的墳墓裏。*3*

這時候比較年輕的朱加施維里自己有甚麼成就呢？

平心而論，他的人生算得了甚麼？將近31歲，身無分文，居無 117

定所，除了評論政治，別無所長，而他評論政治的方式還是非法的。 

他在報刊上寫過一些缺乏新意的馬克思主義文章。他學會了偽裝和逃 

跑，不管是用老辦法（穆斯林婦女的面紗）還是新辦法，而且他還像演 

員一樣，嘗試過多種角色和化名——「怪人奥西普」、「麻子奧斯卡」、 

「神父」、「柯巴」。3關於怪人、麻子奧斯卡和柯巴神父，最值得一提 

的或許是，他是自學成才的典範，總在不停地讀書。他無疑是把讀書 

當成了慰藉，同時依然決心要求上進和完善自己。他可以在自己的一 

小隊人馬中施展魅力，激發起強烈的忠誠感。可現在他那些人馬已經 

散去，他們後來誰也沒有大的作為。

就在老流浪漢貝索•朱加施維里悄無聲息地離開人世的時候 > 他 

的兒子、逃亡的流浪漢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正在前往聖彼得堡的路 

上。1909年秋天，他躲在謝爾蓋•阿利盧耶夫的家中。阿利盧耶夫是 

個機修工，在梯弗利斯流放過，然後又回到首都，後來他在那裏經常 

為朱加施維里提供落腳的地方。（謝爾蓋的女兒娜佳最後成了斯大林的 

第二任妻子。）朱加施維里很快又從首都返回巴庫。在巴庫，保安處顯 

然是為了挖出他的地下網絡，在跟蹤了幾個月後，才在1910年3月將 

他再次抓獲。監禁、流放、窮困，這就是他從1901年3月被迫逃離梯 

弗利斯氣象台、從事地下工作以來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要一直持續 

到1917年。朱加施維里邊緣化的生存方式不是個人的失敗。帝國的許 

多革命政黨都十分脆弱，儘管俄國工人非常激進，農民也騷動不安。133 

保安處設法牢牢地控制着革命政黨，並成立了一些假的反對派小組，以 

削弱這些政黨的力量。遭到滲透的社會革命黨人，尤其是其中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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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恐怖手段的一翼，到1909年實力已經大不如前。（他們中最厲害的 

恐怖分子葉夫諾•阿澤夫〔EvnoAzef〕，曾經的貪污犯，綽號「黃金手」， 

實際上是被收買的奸細。）135

後來，在回過頭來重寫革命黨歷史的時候，失敗和沮喪被遺忘了， 

長期的監禁或流放變成了描寫英雄主義和勝利的驚心動魄的故事。「我 

們這些老一代人……90%仍受……以前從事地下工作的歲月的影響，J 

謝爾蓋•科斯特里科夫，又名基洛夫，後來對自己領導下的列寧格勒 

黨組織若有所思地説，「不僅是讀書，每在牢裏多關一年，都有很大幫 

助：正是在那裏，我們對所有事情都要思考和探討20次以上。」然而， 

科斯特里科夫生活的細節表明，地下工作頂多是苦樂參半。黨的隊伍 

中有很多混進來的奸細，私人關係也常常因積怨而受到損害。最大的 

問題往往是無聊。在多次被捕之後，科斯特里科夫在北高加索的弗拉 

季高加索安頓下來（1909-1917），他就是在那裏採用了「基洛夫」這個警 

亮的化名。這個化名或許跟傳説中的古代波斯國王居魯士 （Cyrus，在俄 

語中就是「基爾〔Kir〕」）有關。他在一家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合法的俄文 

報紙（《捷列克報〉）謀了一份穩定的工作一事實證明，那家報紙的老 

闆願意忍受警方的多次罰款。他一邊閲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雨果和莎 

士比亞的作品，以及俄國的經典作品，一邊結交專業技術人員。1911 

年，因為被發現以前在托木斯克的時候（他起初就是在那裏加入社會民 

主黨的）同一家非法的印刷所有牽連，基洛夫再次被捕，但被無罪釋 

放。他後來坦言，1917年以前，他感到遠離了帝國其他地方的精神生 

活，因而十分無聊一可他還不是生活在某個冰凍的荒原，而是氣候溫 

潤的地方，而且領着一份薪水，那種舒適是孤苦伶仃的朱加施維里只能 

在夢裏見到的。应

同樣地適得其反

由於保安處的緣故，1909至1913年實際上還比較太平，當然准 

是相對於前些年的瘋狂來説的。e整個帝國範圍內的社會民主黨人數 

量，從1907年頂峰時的大約15萬人，減少到1910年的不到1萬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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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什維克派四處飄零，要麼流亡歐洲，要麼流放西伯利亞。帝俄境內 

只有五六個還在活動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负與此同時，到1909年， 

俄羅斯人民同盟發生分裂，整個極右翼運動的勢頭已經減弱。齐斯托 

雷平在那一年開始同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公然結盟，並把正教抬高為具 

有整合功能的國家信仰。他這樣做，除了政治算計外，也是出於自己 

内心的宗教信念。帝俄有近一億信仰東正教的臣民，約佔帝國總人口 

的70%。但東正教統一的程度不夠。「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犯的錯誤，」 

1910年，謝爾蓋•維特在日記中寫道，「是我們自己仍然不承認，從彼 

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大帝那時以來，就已經沒有俄羅斯這回事了，有的 119

只是俄羅斯帝國。「加當然，非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運動 ， 

相對來説還比較薄弱：武裝叛亂大多限於波蘭人和高加索的山地部族， 

波蘭人受到的懲罰是失去了單獨的憲法。對帝國的忠誠感依舊是強烈 

的，忠於俄國的各民族精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儘管當時世界各地的民 

族主義風起雲湧。可正是斯托雷平所呼瓠的那些支持者，即俄羅斯民 

饒主義分子，製造了最大的政治分裂，因為他們想要強迫非俄羅斯人形 

成一個單一的俄羅斯民族。為了形成一個按照信仰（正教）來界定的單 

一的「俄羅斯」民族一按照設想，它包括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烏 

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一民族主義分子推出了針對烏克蘭語言文化的 

嚴厲禁令。可想而知，這樣做只會進一步激發烏克蘭人的民族意識， 

激起他們的反抗而不是忠誠。這些做法跟我們在高加索梯弗利斯神學 

院等地見到的一樣有害。主張採取強硬手段推動俄羅斯化的人激起了 

民族主義運動，而這一運動原本是忠誠的，而且很大程度上限於文化方 

面。造成俄羅斯帝國動盪的，正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而不是非俄 

羅斯人的民族主義運動。141

改革陷入停滯，斯托雷平求助於作為民族主義化身的正教，這既是 

軟弱的表現，又再次説明政權缺乏有效的政治基礎。俾斯麥沒有自己 

的政黨，卻能在德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力量不斷壯大的情況下，控 

制了二十多年的立法議程。斯托雷平沒有自己的政黨，為打造俾斯麥 

式的議會聯盟所付出的艱苦努力卻沒有成功。要是斯托雷平雄心勃勃 

的現代化計劃在杜馬受阻，那它們最終只能仰仗專制君主的興致。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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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俾斯麥在處理與國會的關係時非常精明，可鐵血宰相的努力最終 

也要取決於他同一個人的關係，即威廉一世。但俾斯麥是個心理學大 

師，讓德皇信賴他信賴了26年。（I■在俾斯麥的手下，皇帝很難做」，威 

廉一世曾經俏皮地説過。）142斯托雷平處在一個更加專制的體制內，面 

對的是一個不太合格的專制君主，一個更像是威廉二世（他解除了俾斯 

麥的職務）而不是威廉一世的人物。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德國妻子亞歷 

山德拉，嫉妒這位為他們或者説為帝俄服務的最有才幹的官員。「你以 

為我喜歡總是看到報上説大臣會議主席做了這個……做了那個嗎？」秒 

no 皇對斯托雷平的繼任者可憐巴巴地説道，「不把我當回事？我甚麼也不

是嗎？」*斯托雷平死後，「專制君主」重申自己的權威，任命了幾個不 

太強勢的總理，鼓勵俄國的大臣拋開自己的政府。這麼做的部分原因 

在於尼古拉二世的個性。要是對哪個官員不太信任，亞歷山大三世會 

直説，而尼古拉二世卻甚麼也不説，只是對他不喜歡的人暗中使絆。 

他在大臣中間挑起沒完沒了的爭論，自己卻總是企圖袖手旁觀。如此 

的行為激起了官員對尼古拉二世無聲的和有時也不那麼無聲的憤怒，结 

! 果不但削弱了對他個人，也削弱了對君主專制的忠誠感。144然而更深

刻的行為模式同體制有關，而不是同個人有關。

尼古拉二世不能充當他自己的總理，部分原因在於，他甚至不屬於 

行政部門的一部分——從制度的設計來講，專制君主凌駕於所有部門之 

上——由他任命的俄國政府，根本不是他的專制權力的工具，只是他的 

專制權力的限制，儘管這有點奇怪。有些做法，比如故意加劇機構間 

以及私人間的競爭，鼓勵非正式的幕僚（廷臣）像正式的大臣一樣行使 

權力，挑動廷臣與大臣之間以及與正規機構之間的勾心鬥角，讓管轄權 

互相重疊等等，也不是從尼古拉二世開始的。'”結果是，對於有些事 

情，俄國有些部門是禁止的，另一些部門是允許的，就這樣故意互相使 

絆、互相拆台。俄國的官員，哪怕是非常高級的官員，對於一丁點的 

流言蜚語都津津樂道，卻不管那些傳言是多麼的不可靠或不合情理；那 

些販賣據説是來自I■上面」的小道消息的人，可以把話傳到最有權力的 

人耳朵裏。大家已經議論紛紛了，大臣，甚至是名義上的總理，卻往 

往不能肯定，正在作岀的決定是甚麼，怎樣以及由誰作出的決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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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們試圖去揣摩「信號」：他們是否得到沙皇的信任？聽説誰準備覲見沙 

皇了？他們有沒有可能很快獲得覲見的機會？同時，就像俄國的某個高 

級官員指出的，各部門總是覺得，無論甚麼事情，要想辦成，就要通過 

犧牲別的部門來擴大自己的權限。「領導政府各部門的，實際上是一幫 

換來換去的寡頭，」這位高級官員解釋説，「完全缺乏唯一的國家權威， 

以便朝着一個明確的、可以被認可的目標引導它們的活動° J'46

斯托雷平整頓政府秩序的努力到頭來勞而無功，至於整頓國家秩 

序，就更不用説了。這期間，柯巴•朱加施維里度過了一段漫長而淒 

惨的生活，一段充滿失望而且常常是絕望的歲月。當然，得益於黨的 

代表大會或流放的共同命運，未來的斯大林開始認識布爾什維克革命 121

隊伍中的幾乎所有高層人物——列寧、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還有 

其他許多人，比如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但斯大林1907年在梯弗利 

斯涉嫌搶劫，這讓他臭名遠揚，基本上成了一個反面人物——他後來 

不得不努力隱瞞這段經歷——結果只能逃往巴庫。1910年，為了獲得 

那裏的合法居住權，他試圖同一個名叫斯特凡尼婭•彼得羅夫琳卡婭 

(Stefania Petrovskaya)的女人結婚，但最終未獲允許»而是又被流放到北 

方的索里維切戈茨克。1911年底，他最近一次流放時的女房東、寡婦 

瑪特廖娜•庫扌L科娃(Matryona Kuzakova)生下~*個男孩，名叫康斯坦丁 

(Konstantin)，而這個男孩很可能是朱加施維里的’

未來的斯大林此時已離開了索里維切戈茨克，因為他獲准搬到沃 

洛格達，那個北方省份的「首府」。他在那裏繼續追求農婦，開始同另 

一個女房東離了婚的女兒、名叫索菲婭•克留科娃(Sofia Kryukova)的 

女備交往5還跟謝拉菲瑪•霍羅舍尼娜(Serafima Khoroshenina)短期 

同居過，直到謝拉菲瑪流放期滿離開那裏。朱加施維里還同十幾歲的 

女學生佩拉格婭•奥努夫里耶娃(Pelageya Onufrieva)上過床。他還熱 

衷於搜集俄羅斯經典畫作的明信片。跟索里維切戈茨克不同，沃洛格 

建至少有公共圖書館，警察機關注意到，有段時間，他在107天當中 

到圖書館去了 17次。他讀過俄國偉大的歷史學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 

基(Vasili Klyuchevsky)的書，訂閲過從西伯利亞寄給他的期刊。剛不 

過，這位因為饑餓而消瘦、受到監視的騷擾和突然搜查的羞辱的I■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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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人」一按照沃洛格達警察機關對他的稱呼一依然過着極度窮困的 

生活。拜保安處所賜，未來的斯大林的生活只能又一次滿足於一座外 

省圖書館以及一個未成年的女孩所帶來的安慰一他向她訴説過亡妻 

卡托的故事。年輕的佩拉格婭，在保安處那裏的代號是「時髦女郎」， 

實際上是朱加施維里在沃洛格達最親密的同志、布爾什維克彼得•奇 

日科夫(Pyotr Chizikov)的女友。奇日科夫的流放期已滿 , 但他和她一 

起留了下來。奇日科夫不但「分享」自己的女友，上級還交待他幫助 

「柯巴同志」逃走。“91911年9月，朱加施維里拿着奇日科夫的合法證 

件，偷偷離開了沃洛格達，再次前往聖彼得堡。在沃洛格達(或西伯利 

亞)的窮鄉僻壤，沙皇警察的監視形同虛設，但是在首都和大城市，比 

如聖彼得堡、巴庫或梯弗利斯，保安處還是很警覺、很管用的。在首 

都，保安處立即對朱加施維里進行跟蹤，並在他到來的第三天把他逮 

捕了。

同樣是在1911年9月，當朱加施維里在聖彼得堡再次被捕的時

122 候，在遙遠的南方，一個名叫莫爾傑哈伊•「德米特里」•沃格羅夫 

(Mordekhai "Dmitry" Bogrov)的24歲的律師和暗中受僱於保安處的無政 

府主義恐怖分子，在基輔歌劇院暗殺了斯托雷平，當時那裏正在上演 

尼古拉•里姆斯基一科爾薩科夫的《沙皇薩爾坦的故事〉。俄國的頭號 

政治家是為了參加亞歷山大二世紀念牌的敬獻儀式而隨皇室南下的 ， 

他此時差不多已遭到孤立，而且有傳言説，他很快會被調往高加索或 

西伯利亞。3事先有人反覆警吿過斯托雷平，説有針對他的陰謀，但 

他還是去了，沒帶衞兵，因為他從來不帶衞兵，也沒穿防彈背心(雖説 

那時的防彈背心不怎麼樣)。I■我們剛離開包廂」，尼古拉二世在給母親 

的信中説到第二次幕間休息的情況，「就聽到兩聲響，好像有甚麼東西 

掉了下來。我以為是劇院的玻璃砸到某人頭上，趕緊跑回包廂看是甚 

麼情況」，沙皇朝下面的樂隊一看，看到自己的總理站着，制服上滿是 

鮮血；斯托雷平看到尼古拉二世，抬起手，示意沙皇去安全的地方，然 

後畫了十字。幾天後，他在醫院去世。這是斯托雷平遇到的第18次暗 

殺。暗殺他的沃格羅夫被判有罪，並在槍擊事件發生後的第十天在他 

的牢房被绞死。據説沃格羅夫在左翼恐怖主義組織的同志已經懷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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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警方有勾結，而且他當時是拿着警方在演出開始前一小時才給他的通 

行證進入歌劇院的。這些細節引發的猜測是，俄國的極右勢力最終借 

保安處之手，幹掉了他們憎惡的保守派總理。這種未經證實卻有很多 

人相信的説法，證明了這様一個事實，即那位總理根本沒有找到他想為 

專制政權尋找的保守主義的政治基礎。甚至在斯托雷平還沒有被暗殺 

的時候，他就在政治上被那些恰恰是他想要拯救的人毀滅了。⑸

沙皇政府沒有了斯托雷平，內部失調加劇，仍然無法取得一致的俄 

國右翼政治勢力則繼續指責「君主立憲」，就在這時，1911年12月，柯 

巴•朱加施維里再次被流放。其他又回到了偏遠的沃洛格逹。但是， 

借黨內再次發生內訂的機會，這位格魯吉亞革命者突然上升到俄國布爾 

什維主義運動的最高層（雖説它當時不怎麼樣）。1912年1月，布爾什維 

克在布拉格召開了一次規模很小的黨代表會議——不是代表大會——在 

與會的20名代表中，列寧一派竟然佔了 18名；除了兩名孟什維克外， 

社會民主黨非布爾什維克派的成員大多拒絕出席。代表會議根據一條 

不太站得住腳的理由，即老的黨中央委員會已經「停止運行」，授權自 

己召開代表大會並任命了一個新的（而且是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中央 123

委員會。'”實際上，布爾什維克派是正式要求統領整個俄國的社會民 

主工黨。列寧隨即在新的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決定缺席增補 

（被流放到沃洛格達的）朱加施維里為新的中央委員。布拉格會議還（為 

俄國境內的同志）成立了中央委員會「俄國局」一K是斯大林一直要求 

的，現在他被安排在裏面。斯大林成了可以瞭解到機密信息的十二名 

布爾什維克最高領導人之一，並且是其中的三名高加索人之一。心列 

寧為甚麼要提拔他，這一點現在還不太清楚。由於流放的地點不同（西 

歐和俄國東部），他們從1905年12月初次見面後，大約有六年時間， 

彼此幾乎再也沒有見過面。但是在1910年，當斯大林還在巴庫搞地下 

活動時，流亡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就已經打算把他增補為中央委員。 

此事不知為何後來沒有了下文。1911年，格里戈里•烏魯塔澤（Grigol 

Urutadze），同朱加施維里一起坐過牢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在列寧跟 

前説朱加施維里的壞話，提到他的非法的「剝奪」活動，以及他過去的 

所謂被巴庫黨組織開除的事情。「這沒有甚麼！」據説列寧當時大聲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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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要的就是這種人！」侄如果列寧是這樣説的，那他就是在表摒 

斯大林認識到為了事業可以不擇手段。1912年進入中央委員會成了斯 

大林崛起中的一大突破，這讓他加入了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等人的行列 

——季諾維也夫是列寧在日內瓦流亡時的影子。

並不是只有列寧才堅持分裂主義和強硬路線，反對「改良派」社會 

主義者。版年輕的意大利社會主義激進分子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生於1883年）是個窮苦的手藝人的兒子。這個手藝人給兒 

子起的名字，是為了紀念一位墨西哥革命者。1902年，墨索里尼遷居 

瑞士，在那裏做臨時工，可能見過列寧。墨索里尼肯定讀過列寧的一 

些文章。知但他對意大利有自己的見解，他排斥經濟上的工團主義和 

議會制社會主義。1904年，墨索里尼要求「思想和意志的貴族」成為領 

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種立場一直伴随着他走向法西斯主義）。肥他 

在報紙上反覆宣揚這種思想。在列寧成立獨立的布爾什維克黨數月之 

後，1912年7月，不到30歲的墨索里尼，一名來自小鎮弗利的代表， 

因為在意大利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帶頭驅逐溫和的改良派社會黨人，一下 

子上升到意大利社會黨的領導層（墨索里尼的支持者被稱為毫不妥協的 

】24 人，其中包括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分裂是一件令 

人痛苦的事情，」為墨索里尼的行動叫好的列寧在《真理報》上寫道（1912 

年7月15日），「但是有時它是必需的，在必須分裂時，任何軟弱、任何 

『溫情』……都是犯罪……如果他們堅持錯誤，如果他們為了維護錯誤 

而組織集團，踐踏黨的一切決定，破壞無產階級大軍的全部紀律，那麼 

就有必要分裂。意大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政黨在清洗了工團主義者和 

右傾改良派分子以後，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皿偏離常規的激進主義 ， 

不管是布爾什維克的還是早期法西斯主義的，都既是政治綱領，又是急 

不可耐的巷戰計劃。

要是沒有列寧的提攜，就無法想像斯大林在1912年會從荒涼的沃 

洛格達一下子進入新的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可是，必須

課註：《列寧全集》第21卷，第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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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説，列寧是個善於用人的人，不拘一格地用人，也包括斯大林，因為 

作為非俄羅斯人，斯大林可以增加他那一派的號召力。再説了，一連 

串的逮捕使得提拔一些人很有必要。但提拔斯大林並不只是做做樣子 

或者不得已而為之。斯大林不僅能起作用，而且忠誠：他能把事情辦 

成。摟有一點很重要，即他是高加索這個孟什維克重鎮中的布爾什維 

克。當然，這次高加索還有兩人，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和因好色而 

名聲不佳的蘇倫•斯潘達良(關於他有個説法，「巴庫所有的三歲小孩 

都長得像斯潘達良」)，也進了布爾什維克的高層。奧爾忠尼啟則是列 

寧同俄羅斯帝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聯絡的首席信使，1912年2月初，正 

是他去通知柯巴成了中央委員並且每個月有50盧布的黨的津貼——這 

筆錢不管有多麼受歡迎，也解決不了朱加施維里的困難，他依然要到處 

求人接濟。161不過，斯大林後來控制了奧爾忠尼啟則；斯潘達良去世 

得比較早。此外，伊萬•「弗拉基米爾」•別洛斯托茨基(Ivan “Vladimir” 

Belostotsky)，五金工人兼勞動保險公司辦事員，也被同時増補為中央委 

員，但福很快就失蹤了。w換句話説，與後來人們的説法相反，斯大 

林獲得提拔決非偶然。列寧讓斯大林進了核心圈，但斯大林當時已經 

引起了關注，而且還將繼續證明自身的價值。他蟄伏了多年。

可想而知，列寧的社會主義對手們，比如崩得、拉脱維亞社會民主 

黨、孟什維克，紛紛指責布拉格代表會議不合法。不過，同樣可以想 

見的是，他們為了回擊而在1912年8月自己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也是四分 

五裂，變成了難以調和的派系鬥爭。，W就在那個月的晚些時候，朱加 125 

施維里再次逃岀沃洛格達，返回梯弗利斯，而截止到1912年夏天，那 

裹可能只有區區100名布爾什維克。他在成年後把幾乎所有的時光都耗 

在內証上，現在就連他也開始主張社會民主黨人要「不惜一切代價」團 

結起來，而且還主張和所有反對沙皇制度的力量實現和解與合作。‘“ 

他的立場的急劇轉變，證明了所有左翼政黨的前景都很黯淡。不過， 

説句公道話，就連名義上擁護君主專制的政治力量也走不到一起。

從僅僅五年前群眾騷亂處在頂峰時開始，斯托雷平瓦解帝俄左右兩 

翼政治力量的做法一直非常成功，但付出的代價是，未能建立起持久 

的治理形式。關於後者，許多觀察家認為，尤其是從事後來看，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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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治理形式的原因是，俄國天生就沒有能力締造一個民族（nation）。 

俄羅斯人在帝國1.3億人口中僅佔44%，而正教徒的數量雖説差不多有 

一億，可他們講的是不同的語言，俄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而且 

居住的地方不集中。凡是想在俄國國內進行民族主義動員的，都必須 

想辦法管理好國內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人口。不過，斯大林政權後來 

找到了辦法，能在重建的俄羅斯帝國培養起講不同語言的各個集團的忠 

誠感。對帝俄來説，最大的問題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君主專制。

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普通民眾，君主專制都沒能把他們整合起來， 

與此同時，1912年2月底，曾經被杜爾諾沃和斯托雷平鎮壓下去的鬥 

爭浪潮，又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的密林深處爆發了。在伊爾庫茨克東北 

一千多英里的勒拿河畔（列寧從流放酉伯利亞的時候開始使用的化名就 

源自這條河流），金礦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工時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的工 

作日 '微薄的工資（經常因為「罰款」而被扣發）、潮濕的礦井（礦工們全 

身濕透）、頻發的事故（每1,000名礦工就有700人遇到過事故）以及價高 

質劣的伙食。在公司商店裏當肉賣的臭烘烘的馬的陰莖，成了引發罷 

工的導火線。當局拒絕礦工的要求，於是，事件陷入僵局。4月，罷工 

進入第五週，被金礦買通的政府部隊開了過來，逮捕了由選舉產生的罷 

工委員會的領袖們（這些人是被流放的政治犯，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他們希望結束罷工）。這樣做非但沒能使罷工平息下來，反倒促使人們 

更加堅決地遊行抗議，要求釋放被捕人員。面對大約2,500名赤手空拳 

126 的金礦工人，一隊大約90人的士兵，按照長官的命令開了火，打死至

少150名工人，打傷的有一百多，許多人都是在試圖逃走時被士兵從背 

後射殺的。

這幅為了資本家的黃金而毀滅工人生命的畫面特別有效：在英國和 

俄國的股東中，有銀行家族、前總理謝爾蓋•維特以及皇太后。通過 

國內報紙的描述，勒拿金礦大屠殺的消息傳播開來一在俄國，對它的 

關注要遠遠超過同時期I■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消息一在1912年五一節 

當天和之後，在帝國各地引發了有30萬工人參加的抗議活動。知巨大 

的工潮令受挫的各個社會主義政黨大喜過望。「勒拿的槍聲打破了沉默 

的冰層，人民憤恨的河水再次奔流起來，」斯大林在報紙上寫道，「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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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破裂。奔流起來了 ！」，66*保安處也有同感 。它在報吿中説，「如此 

高漲的氣氛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現了……許多人都在説，勒拿槍殺事 

件讓人想起了〔1905年〕1月9日的槍殺事件」(「流血的星期日」)。*保 

守派因為屠殺事件而猛烈抨擊政府以及黃金公司的猶太人主管和外國股 

東。杜馬關於金礦區屠殺事件的調查委員會主席、左翼的杜馬代表兼 

律師亞歷山大•克倫斯基提供的一份繪聲繪色的報吿，加劇了公眾的 

憤怒。

悲劇的秘密

就在右翼分子要求無條件地服從專制君主時，他們中的一些人也開 

始在背地裏幻想刺殺他。他們想要除掉皇帝，可尼古拉二世的兒子阿 

列克謝還是個孩子一■我國的法律規定，沙皇必須年滿16週歲——而且 

大部分右翼分子認為，攝政，也就是沙皇的弟弟米哈伊爾•亞歷山德 

羅維奇大公(Mikhail Aleksandrovich)，並不比尼古拉二世好 > 很可能還 

要差一些疽砧但到了 1913年，當帝國舉行紀念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 

週年的盛大慶典時，這個虛弱的皇朝成了專制體制所能容許的忠誠的 

根基，獨一無二，無遠弗屆。三百週年紀念活動從2月21日開始，彼 

得保羅要塞鳴放禮炮21響——九年前同樣的禮炮聲宣佈了皇太子阿列 

克謝的誕生。接着是從冬宮到喀山聖母大教堂去的皇族隊伍。馬蹄聲 

聲，旗幟飄飄，教堂的鐘聲悠揚……在看到坐在敞篷馬車裏的皇帝和 

小阿列克謝時，歡呼聲震耳欲聾。在當晚的冬宮舞會上，女士們穿着 127

古莫斯科大公國式樣的長裙，戴着中世紀俄羅斯婦女戴的名叫「科科什 

尼克J {kokoshniks}的高高的頭飾。第二天晚上，在首都多層的馬林斯 

基劇院，指揮愛德華•納普拉夫尼克(Eduard Napravnik)、男高音抒情 

歌唱家尼古拉•菲格納(Nikolai Figner)和列昂尼德,索比諾夫(Leonid 

Sobinov) »以及女芭蕾舞演員安娜,帕夫洛娃(Anna Pavlova)和馬蒂爾

譯註,「連纳的槍聲堅破了沉默的冰層，人民運動的江河奔流起來了。奔流起來了 ！」《斯 

大林全集〉第2卷，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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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克舍辛斯卡婭(Matylda Krzesinska，少女時曾是尼古拉二世的情人) 

一同演出了米哈伊爾•格林卡的《為沙皇獻身》。

三百週年慶祝活動明顯忽略了公眾的參與。而且慶祝活動的焦點 

不是國家伽"如r物)，而是俄國羅曼諾夫家族的著名統治者(gosudar)。 

同時，俄羅斯巨大的版圖成了粉飾羅曼諾夫皇朝的主要工具。在喀山 

聖母大教堂一那裏裝飾着俄國缴獲的一百多件拿破侖的國家象徴物 

—舉行正教儀式的過程中，宣讀了一份在帝國所有教堂宣讀的皇帝詔 

書。「莫斯科大公國時代的俄羅斯開疆拓土，大俄羅斯帝國現已加入世 

界一流強國的行列。」羅曼諾夫家族的第18位君主尼古拉二世宣佈o'69 

在彼得•卡爾•法貝爾熱(Peter Carl Faberge) *工場專門訂制的紀念三百 

週年的復活節彩蛋上，雙頭鷹以及邊框鑲有鑽石的全部18位羅曼諾夫 

家族統治者的小型肖像熠熠生輝。這種小彩蛋特有的「玄機」是內藏一 

顆可以旋轉的地球儀，把1613年的俄國疆界和大大擴張了的1913年的 

帝國疆界兩相對照。加不過，對於羅曼諾未家族能否保住祖上的遺產， 

人們普遍感到懷疑。

1913年復活節過後，皇族為了表示慶賀，花了兩週時間重走了羅 

曼諾夫皇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Mikhail Fyodorovich 

Romanov)走過的路線，從莫斯科穿過中心地區，到達羅曼諾夫家族的 

祖產科斯特羅馬，然後回到莫斯科的凱旋門。科斯特羅馬的費奧多羅 

夫聖母一羅曼諾夫皇朝守護神一畫像的臉龐已經黑得幾乎看不清 

了，這可不是個好兆頭。，7'但是，通過到17世紀祖先那裏尋根而變得 

大膽起來的尼古拉二世，再次圖謀終結立憲專制，取消杜馬的立法權， 

讓杜馬成為I■合乎俄羅斯傳統」的純粹諮議性的機構。可是，他對這件 

讓自己和許多保守派非常渴望的事情猶豫不決。'”此外，儘管崇拜君 

主專制，但在君主制最忠實的擁護者當中，也瀰漫着不安的情緒。慶 

典是舉行了，但俄國上上下下還是有很多人開始懷疑，尼古拉二世是不 

是適合做一個統治者。「有君主專制但沒有專制君主」，亞歷山大•基

•繹註：俄國珠寶商，184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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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耶夫將軍(Alexander Kireev) ＞俄國的廷臣和時評家，1902年就在日記

中抱怨過，而這種情緒這些年來可以説範圍擴大了，就像漣漪一樣傳 128

返了整個帝國。m有個宮廷副官看到羅曼諾夫家族前往喀山大教堂的 

隊伍後，認為「這群人愁眉苦臉」。'"龐大的俄羅斯帝國到頭來成了一 

個家族的事情，而這個家族似乎是氣數已盡。這不僅是説，尼古拉二 

世這人一貫保守，強調家庭、責任和信仰，虔誠地信奉「君主專制的理 

念」，而事實上自己又沒有實現這種理念的本錢。即使這位世製的沙皇 

是個精明強幹的統治者，俄羅斯皇朝的未來還是會陷入困境。⑺

由於德國的亞歷山德拉公爵小姐從其外祖母、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 

那裏遗傳下來的基因變異，俄國皇太子阿列克謝生來就患有血友病， 

這種無法治癒的疾病損害了孩子的凝血功能。皇太子的病屬於國家機 

密。但保密並不能改變阿列克謝或許在還沒有留下子嗣之前，就過早 

死亡的可能性。而且一個活得戰戰兢兢、磕在家具上都極有可能因內 

出血而死去的男孩，是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更不用説專制的 

統治者的。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依舊不願意相信皇朝面臨着重重 

危機。阿列克謝的血友病，作為君主專制在深層次的結構性失敗之外 

的另一個不幸因素，實際上也是一個機會，可以直面專制俄國所面臨的 

娘難選擇，但尼古拉二世和亞歷山德拉本質上都是感情用事之人，不具 

備應有的冷靜和現實感，不會為了保住君主制而接受向真正的君主立憲 

轉型。*76

立憲專伽，適得其反。尼古拉二世不但處心積慮地阻撓自己同意 

設立的議會變成真正的議會，甚至阻撓行政機關變成真正協調一致的行 

政機關，認為那違背了君主專制的理念。I■君主專制的政府」成了一種 

自相矛盾的説法，那是不受約朿的神聖權力與行政管理的合法形式之間 

的術突，是官吏之間的門爭，以決定是服從專制君主的「意志」，還是 

在法律法規的範倒內行事。m因此，把帝俄的缺陷歸咎於「落後」和農 

民是錯誤的。斯托雷平之所以失敗，除了精英階層的不理解之外，首 

先是因為君主專制本身。他足智多謀，個性堅韌，但不斷受到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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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宮廷和右翼權力集團的阻撓，包括此時作為國務會議成員的謝爾蓋•

維特的阻撓。178權力集團不會允許斯托雷平推行完整的現代化綱領， 

讓俄國走上強大、繁榮的道路，以應對大量的地緣政治挑戰。「對於斯 

托雷平的死亡，我當然感到惋惜，」彼得•杜爾諾沃，斯托雷平在國務 

會議中的另一個死敵，1911年在右翼政客的一次會議上説，「但現在至 

少改革結束了。」'”的確如此：改革死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斯托 

雷平基本上沒有考慮過直接向民眾發出呼顓，以便向冥頑不化的權力集 

團施壓，儘管他最終提倡的是一個廣泛的東正教「民族」。他忠於君主 

制，想把神授的專制權力與合法的權威，任性與法律»傳統與革新融為 

一體，但他依靠的是一個蓄意反對大眾政治的杜馬，目標是建立一個 

（像他自己那樣的）鄉紳的政權。有個被迫逃離俄國的難民在1928年移 

民國外時稱讚斯托雷平是俄國的墨索里尼，是第一個「東正教法西斯主

• 義者」，是全民族的社會領袖。，8°完全不是這回事。斯托雷平在總理位

置上充滿矛盾的五年，缺乏一種根本性的意識形態，而且在他走出來對 

人民發表講話時，也依然是權力走廊中的政治家。

在國際事務上，斯托雷平事實上沒能避免採取同英國結盟對抗德 

國的立場。不錯，他是在政策上對保守派取得了不太可能取得的重大 

勝利，不顧外交事務不屬於自己正式管轄的範圍，克制住了俄國對巴 

爾幹等地的強烈欲望。戚可那種來之不易的克制注定是不能持久的 。 

斯托雷平死後僅僅過了三年，一場世界大戰就爆發了。戰爭，再加上 

俄國格格不入的保守派以及羅曼諾夫家族隱秘的血友病，乾脆把俄國 

的立憲專制連同整個立憲主義全都拋到了一邊。即使這樣，俄國的法 

西斯主義返是沒能生根。噬如果有誰在1913年紀念羅曼諾夫家族統治 

三百週年時就被吿知説，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專政和左翼的社會主義專 

政很快就會在不同的國家掌權，他或她是否會猜到，奪取並掌握政權 

的將是四分五裂、分散在西伯利亞和歐洲各地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而 

不是在1912年的選舉中成為國會最大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反過來 

説，誰又會想到，反猶太人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最終成功發展起來的會 

是德國，而不是世界上猶太人口最多並且有臭名昭著的《錫安長老會紀 

要〉的帝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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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焦點集中在地緣政治和國內的高層政治而不是左翼的革命活動 ， 130

可以揭示出帝俄最重要的真相：沙皇政權沒有一個牢固的政治基礎，以 

迎接國際競爭中的挑戰。結果政權只能越來越依賴政治警察，將其視為 

應對各種挑戰的首選工具。（詩人亞歷山大•布洛克在革命後研究過沙 

皇警察機關的檔案，認為他們是俄國「唯一能正常運轉的機關」，並驚嘆 

其「哗確描述公眾心態」的能力。）’鼾濫用警力並不是因為喜歡保安處或 

警察機關的手段；相反，沙皇等人絲毫看不起他們那種人。脸倚仗政 

治警察，其實是因為在君主專制與立憲民主黨人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敵 

意，是因為沙皇體制非常厭惡以它的名義進行的街頭動員。在現代，只 

是瓦解反對者還不夠，一個政權還必須把支持者發動起來。一種體制， 

執意局限於有限的特權階層，依靠警察和由農民組成的軍隊，在現代根 

本算不上是一個政治體，對於一個想要成為能夠與列強抗衡的大國來説 

肯定不是。一個現代的、統一的政治體，需要的不只是旌旗、手捧聖像 

的遊行'複調讃美詩（〈耶穌復活頌〉）和1913年那種一直追溯到17世 

紀的莫斯科的尋旅之旅。事實證明，杜爾諾沃在1905至1906年領導拯 

救君主專制的過程中，有能力緩解俄國的政治危機，但沒有能力改變根 

本的結構。同樣樂於使用鎮壓手段的斯托雷平，政治上更具創造性，但 

也觸及了沙皇制度的政治極限。就現代性而言 > 俄國君主專制的所有失 

敗，最大的莫過於它在威權主義大眾政治上的失敗。

專制俄國阻撓現代的大眾政治，結果把群眾，以及他們對社會正義 

的深切而普遍的渴望，交給了左翼分子。至於後者，包括俄國社會民 

主工黨在內，極端的派系鬥爭讓他們四分五裂，政府的嚴厲鎮壓讓他 

們受到嚴重的削弱。在君主專制下，不但是俄國的法西斯主義，就連 

左翼的各個反對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失敗的。可斯托雷平死後還不到 

十年，這個岀生於格魯吉亞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時評家兼鼓動家約 

瑟夫• I■柯巴」•朱加施維里，就取代了病怏怏的羅曼諾夫家族的繼承 

人，接手打造了一種奇特的專制權威，其權力之大，遠遠超過了帝俄的 

歷代君主或斯托雷平實際行使的權力。要説上述的結果無法預料，那 

就未免太輕描淡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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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帝俄軍隊鵰食 

缚司令，1917年。克倫斯基寫道，科歯， 

洛夫「很少光顧時髦人物的客廳，儘管； 

些人物對總參謀部的任何軍官都永遠敝§ 

大門……人們認為他不太喜歡拋頭露面闭 

甚至有點兒『不開化」」。實際上，愛图者 

；們指望科爾尼洛夫去拯救俄國。

照片的拍攝者帕維爾,朱可夫(Pavel Zhukov)，恰好也是辛比爾斯克本地人°



丁军落藏達.克舍辛斯卡婭，生於波蘭的俄國馬林斯基皇家劇院首席芭蕾舞女演 

昌、尼古拉二世曾經的情婦'聖彼得堡'1900年° 1917年'她的豪宅被佔用'在7月 

土前一直是泵爾什維克的第一個總部。(這位芭蕾舞女演員移居法國'嫁給了她的兩 

個肇曼諾夫大公情人中的一個，活了將近一百歲。)攝影：雅科夫•施滕貝格(Yakov

Steinberg) °



29奪權：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旗檢上的 

標語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J，彼得格勒的塔夫 

利達宮，政變第二天的夜裹，1917年10月26 

日。攝影：帕維爾•奧楚普(Pavel Otsup)。「當 

我進入大廳，」編年史家尼古拉•蘇漢諾夫寫 

道，「有個我不認識的人，謝頂'臉刮得乾乾 

淨淨的，站在台上激動地説着，大嗓門，有些 

嘶啞，粗聲粗氣，言語的最後往往突然加重語 

氣。哈！這是列寧。J

30尤利烏斯•策傑爾包姆，人稱馬爾托夫， 

他在代表大會的第一天帶領孟什維克退出了會. 

場，以抗議布爾什維克的政變c他在1918年抨I 

擊斯大林，而且成了斯大林和列寧之間產生嫌I 

隙的根源。 I



8渾

皿須"31 1918年初，彼得格勒斯莫爾尼宮的 

布爾什維克政府（人民委員會），列寧在 

中間*斯大林手托着臉，靠在牆上°左 

派社會革命黨人，比如郵電人民委員普 

羅什•普羅相（在列寧右邊），當時短暫 

加入了布爾什維克主導的政府。照片中 

沒有托洛茨基（他可能在布列斯特一里 

托夫斯克同德國談判）。

32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著名的 

恐怖分子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彼得 

格勒，1917年。1918年7月，斯皮里多 

諾娃本來是有可能終結列寧的統治的， 

但她沒有。



33斯大林相冊中的一頁：他本人在1915年和娜佳•阿利盧耶蛙在icnrmM 
鶴警⑼8年結婚的.那年秋天，斯大林把她作為囂囂磊籠鷲照片。 

$力尸林在察里津建立了-種地方性的個人專政，這預示着體啬囂］囂



35突厥斯坦方面軍司令員、人稱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的吉爾希.布里連特（右 

三）和下屬拉扎-卡岡諾維奇（右二）以及當地的幾名布爾什維克突厥斯坦委員會委昌 

在一起，1920年秋。卡岡諾維奇後來成了斯大林在中央機關的門徒，話索柯 赢 

夫則成了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財政人民委員，負責監管新經濟政策。

36想要恢復大蒙古帝國的羅 

曼•馮•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 

男爵。他無意中把外蒙古送給了 

蘇俄。攝於他被布爾什維克抓獲 

並受到審訊期間。照片上，他穿 

着蒙古袍，戴着帝俄的聖格奧爾 

吉勳章。據説他會把俘虜的心臟 

挖出來，放在用頭蓋骨做成的碗 

裏，當作獻給藏傳佛教神靈的祭 

品°



37如林的槍剌。紅軍慶祝戦勝彼得•弗闌格爾男爵指揮的最後一支白軍，克里米 

亞> 1920年。

38苦難。孱弱的帝國 

和過高的雄心，再加上巨 

大的失誤和頑固的成見造 

成了甚麼一饑荒的受 

害者，察里津，1921至 

1922年冬季。1925年 > 察 

里津更名為斯大林格勒。





笫二部

杜爾諾沃的革命戰爭

從把所有焚難都歸咎於政府開始，麻煩就 

來了。立法機關會對政府發起猛烈的攻 

勢，接着，全國出现革命鼓動，用社會主 

義的口號喚醒和召集群呆，先是分田地， 

然後分房產和所有值錢,的東西。被打敗的 

軍隊失去了最可靠的士兵•在農民對於土 

地的原始懇望的裹挾下，士氣低落・無法 

充當法律和秩序的堡壘。立法機關和知識 

界的反對派……將無力阻止被他們自己 

喚起的民眾浪潮。

—彼得•杜爾諾沃論與德國開戰的後果• 

1914年2月致尼古拉二世的備忘錄



1905至1911年，除了俄國，墨西哥、卡扎爾王朝統治下的伊朗' 131 -

奧斯曼帝國、中國和葡萄牙，也都發生了革命，這些國家的人口總數佔 

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每一場革命最後都開啟了立憲的進程。這是全球的

重大時刻，在某些方面類似於1780年代，那時在美國、法國和加勒比海 〔

地區都爆發了革命。但20世紀初的憲政實驗，一個接着一個，很快就被 •

破壞或顛覆了。（只有葡萄牙持續的時間長一點，歷經38位總理，直到 %

1926年發生軍事政變。）自由很誘人，但是把自由制度化卻是另一回事。 132

要爭取憲政，往往就需要俄國立憲民主黨（卡傑特）領袖帕維爾•米留可 〜

夫那樣的知識分子上台，然後把國家作為工具，將落後的社會變得現代

化。然而，由知識分子領導的向現代躍進的古典自由主義夢想，撞上了 1
社會的壁些——由城市勞動人口和以村社生活為取向的大多數農村人口 |
構成的社會壁壘。以令人羡慕的英國和美國為例，古典自由主義秩序早 !

在大眾政治發端之前就制度化了。1事實證明，到20世紀初開始實行的憲 F

政過於狹隘，無法滿足群眾的要求。與憲政相關的積極變化，往往由於 r
社會的混亂而受到質疑。（1910至1914年，僅僅沙俄的歐洲領土上，有記 [

載的農民騷亂就有大約17,000起。尸另外，有自由化傾向的知識分子雖然 

是受到歐洲先進國家的啟發，但歐洲列強卻成為阻撓政治開放的幫兇， 

支持中國 ' 墨西哥和伊朗等地的「統治勢力」。在奧斯曼帝國，想要推動 

現代化的人背棄了自由化。中國的憲政實驗讓位於軍閥統治；墨西哥爆 

發內戰,俄國也存在事實上的內戰（1905-1907），只不過統治勢力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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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20世紀初的俄國顯得與眾不同，那是因為其統治勢力在取 

得勝利的同時，士氣也瓦解了 ：他們不喜歡「立憲專制」這個結果，而 

且，他們雖然同沙皇關係密切，卻開始不尊重他。4與此同時，俄國有 

望發生的激進社會主義革命也深陷泥潭，可能比情況堪憂的憲政還混亂 

得多。社會主義者士氣低落，一方面是由於嚴厲的警察體制，另一方 

面是由於他們自己的派系鬥爭。更為根本的是，俄國的社會主義者雖 

然鄙視資產階級，但大多認為憲政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階段，因而他們支 

持的是憲政（「資產階級」民主），而不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具體來説，意味着西伯利亞的那種生活。不錯，由 

於1913年慶祝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週年的大赦，許多人都解除了國 

內流放。列夫•羅森菲爾德（加米涅夫）回到聖彼得堡，做了《真理報〉 

的編輯。該報創辦於1912年1月布爾什維克主導的黨的布拉格代表會 

議，1912年4月22日開始出版；柯巴•朱加施維里撰寫了創刊號上最 

重要的文章，號召「無產階級……無論如何要聯合起來」。&在非法產 

生的中央委員會——清一色是布爾什維克一加施維里剛剛成為一名 

133 委員，他從流放地偷偷逃回聖彼得堡。但他在文章見報的當天中了保

安處的埋伏，在夏天被趕到遙遠的科爾帕舍沃，那是西伯利亞北部偏遠 

地帶的一個村子，靠近納雷姆（在漢特語十中的意思是「沼澤」）。61912 

年9月，他在冬季來臨前乘船逃走了，拿着一個波斯商人的護照，設法 

去哈布斯堡皇朝統治下的克拉科夫找到了列寧。在民族事務上，列寧 

自認為是黨內的一位頂級專家，但朱加施維里關於民族問題的研究議列 

寧對他刮目相看。列寧寫信對高爾基（Maxim Gorky）説：「我們這裏有 

一位非常好的格魯吉亞人正在埋頭給《啟蒙》雜誌寫一篇大文章，他搜 

集了一切奧國的和其他的材料。」4〈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與朱加施 

維里僅有的另一篇長文（〈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沒甚麼兩樣，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3頁。

t褊註：凝特是居住在俄羅斯中西部的土著民族.

*譯註•《列寧全集》第46卷，第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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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都是沿襲他人的看法。它在界定「民族」的時候，借用了德 

國人卡爾•考茨基提出的三個特徵(共同的語言、地域上和經濟上的聯 

緊)以及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提出的一個特 

微(共同的民族性格)。8但這篇文章意義重大，因為在使用多種語言的 

俄羅斯帝國，它抓住了革命的一個關鍵問題，主要駁斥了奧地利馬克思 

主義者及其格魯吉亞孟什維克信徒的觀點。文章的意義重大，還在於 

其署名一「斯大林」(「鐵人」)/這個強悍而響亮的化名，不僅勝過「怪 

人奧西普」、「麻子奧斯卡」，或者帶有高加索特色的「柯巴」，也是俄羅 

斯化的。當這篇文章用俄文發表在《啟蒙》雜誌1913年3至5月那一期， 

［斯大林」已經再次回到聖彼得堡。在那裏，他在一次為國際婦女節募 

捐的舞會上再次中了埋伏，出賣他的是另外一名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 

名叫羅曼•馬林諾夫斯基(Roman Malinowski)。這人是個小偷，爬上了 

五金工人工會主席的位置，也是隠藏的保安處奸細。‘°斯大林又被趕到 

了西伯利亞，加米涅夫最後也到了那裏。

在俄國國內，馬林諾夫斯基成了僅存的尚未被捕的布爾什維克高 

層辕導。列寧讓他指揮俄羅斯帝國境內布爾什維克活動的整個組織。" 

布爾什維克領袖認為，黨的成員只能是職業革命家一一 ＞紧説在不合法的 

情況下，這樣收緊條件是必要的；斯大林也持有相同的立場——這一 

觀點已經破產。公平地説，保安處也控制了同様極具密謀色彩的社會 

革命黨的恐怖組織。”疑心越來越重的俄國革命者，在照鏡子的時候 

「都弄不清他們自己是不是奸細」，布爾什維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後來回憶説。13

保安處的手法是很精熟，可君主專制還是沒有擺脱炸彈的威脅。 134

在紀念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週年的時候，聖彼得堡保安處一邊補充人 

手，一邊禁止人群聚集，因為他們擔心人們會搖身一變，打出紅旗，搞 

起示威活動。他們還擔心，沙皇會像他的祖父亞歷山大二世一様遭到 

暗殺。“「這座城市簡直成了兵營」，憲兵隊長回憶説。難道「專制君主」 

在他自己的首都也不安全嗎？過度嚴厲的管制給首都的慶祝活動蒙上了 

一層陰影。在1913年羅曼諾夫皇朝的慶祝活動中，雖然首次舉行的俄 

羅斯聖像展受到廣泛讃譽，雖然再度上演了莫傑斯特•穆索爾格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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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st Mussorgsky）的兩部歌劇《飽里斯•戈杜諾夫》和《霍萬斯基黨人 

之亂〉，雖然同年5月的三百週年慶典在莫斯科達到了高潮，但精英仍 

非常清楚，沙皇不能公開四處走動。

尼古拉二世的表兄，德國的威廉二世，1913年為他自己的「節慶之 

年」舉行了盛大儀式。這一年是這位54歲的德國皇帝執政25週年，是 

普魯士打敗拿破侖一百週年，儘管當初打敗拿破侖並佔領巴黎的是俄國 

人。德國想要展示它的皇朝和令人炫目的現代性。15 一邊是德國在歐洲 

大陸的巨大影響力，一褫是聖彼得堡對恐怖活動的擔憂，在那位1905 

至1906年拯救了羅曼諾夫皇朝的人心中，這種對比非常強烈。

彼得•杜爾諾沃是用警察的眼光來看待外交事務的。m早在1904 

年，在他認為「毫無意義」的俄日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就對自己的前任 

俄國內務大臣講過「一個天真的想法：用外交勝利來整頓國內的混亂局 

面！」”杜爾諾沃在1906年4月被免去內務大臣的職務之後，成了俄國 

上院（國務會議）右翼集團的領袖。憑藉這一位置，他開始破壞1905年 

後的憲政實驗（儘管實驗本身也不怎麼樣），專同斯托雷平作對。*杜爾 

諾沃以敢於當面而不是背後表達不受歡迎的觀點而著稱，而且他對沙皇 

也是室樣。’91914年2月，為了調整俄國的政策方向，他向尼古拉二世 

提交了一份長篇備忘錄，上層精英大概有50人收到了備忘錄。2。有些 

人説只需要展示俄國的力量並且和英法聯手，就可以震懾德國，杜爾諾 

沃對此嗤之以鼻。”「就我們此時正在經歷的這段世界歷史來説，核心 

135 因素就是英德之間的競爭」，他解釋道，並且還説，英德之間的「生死

較量不可避免」。他表示，原先只是俄英達成「諒解」的東西（協約），不 

知何故成了一種正式的盟約，而在英德衝突中是沒有必要選擇站在英國 

一邊的，因為在德俄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另外，跟外交部 

的人員不同一他們所遠離的沸騰的階級仇恨，杜爾諾沃這位前警察可 

是直接面對過的——他着重強調戰爭會在國內產生怎樣的災難性影響以 

及政府會受到怎樣的責難。「萬一戰敗，」他在1914年2月給尼古拉二世 

的上述備忘錄中寫道，「必然會出現形式最極端的社會革命。」杜爾諾沃 



第二部杜爾諾沃的革命板爭 157

明確地預言説，貴族的土地會被剝奪，「俄國會陷入令人絕望的無政府 

狀態，結局難料。」22

同實力超強的德國開戰是可以避免的；俄國一旦戰敗會如何；俄國 

的精英們冒失地對君主專制施壓，只會帶來極端的社會革 這些分

析直率而冷靜。弗拉基米爾•列寧沒有一篇文章，哪怕是他後來論戰 

性的名作〈國家與革命＞（1917年8月），可以有杜爾諾沃那樣的洞察力。 

「沙皇制度勝利了，」列寧在談到1917年之前的歲月時寫道，「一切革命 

黨和反對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喪、分裂、渙散、叛賣和色情代替了 

政治。」d就革命者而言，這様説基本正確。然而，儘管警察機關遏制 

了革命黨的勢頭，但工人的社會主義鬥爭精神（這種精神在1912年的勒 

拿大屠殺中復活了），特別是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所引發的騷亂浪潮（這 

種騷亂影響了軍隊），卻成了一種持久並且大得多的威脅。這一點，極 

端保守的杜爾諾沃要比想要成為職業革命家的那些人看得更清楚。從 

1900年開始一直到1917年，除了兩年之外（1905-1907），列寧完全生活 

在國外，主要是瑞士。托洛茨基在1902至1903年和1907至1917年也 

流亡國外。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拉多梅斯利斯基（季諾維也夫）1917 

年之前都在監獄、西伯利亞或歐洲度過了很長時間。列寧在社會民主 

黨內的那些宿敵，比如馬爾托夫和帕維爾•阿克雪里羅得，情況也是 

如此。俄國人數最多的左翼政黨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維克托•切爾諾 

夫（Victor Chernov），1899至1917年一直僑居國外。杜爾諾沃不是從日 

內瓦、巴黎或柏林，而是從內部，尤其是從內務部內部去認識沙皇體制 

的。同生活在國外的人相比，甚至是同大部分生活在國內的人相比， 

他對君主專制的空心化看得更透徹。24同樣重要的是，俄國權力集團的 136

成員擔心社會底層會出現新的「普加喬夫式的」暴動，而杜爾諾沃則譴 

貴俄國的上居階级，尤其是立憲民主黨，他們爭取政治權利，反對君主 

專制，卻沒有像他那樣意識到，好鬥的群眾一旦被煽動起來，就會走得 

更逸，會將他們全都有沒。”

譯註：《列寧全集》笫39卷•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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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先見之明的杜爾諾沃提出了甚麼建議呢？他竭力主張的， 

不是讓實行君主專制的俄國去和實行議會統治的英國結成「不自然的同 

盟」，而是要同政治制度相似的德國一它實行的是某種保守的君主制 

—結盟，並最終成為大陸集團的一員，而大陸集團還包括法國（後來 

設法同德國達成了和解）和日本。”但是，怎樣才能實現那樣的局面呢？ 

徳皇準備由德國控制土耳其海峽，而俄國出口的糧食有75%要通過土 

耳其海峽，那裏對於帝國的繁榮至關重要。27另外，從國內來説，杜幫 

諾沃傾向於像1905年那樣，再次進入緊急狀態，可是，就在他提交備 

忘錄的時候，俄羅斯帝國的1.3億臣民，已繩有大約五分之二生活在事 

法管制或特殊制度之下（「強化保護」）。杜爾諾沃忠於自己的原則，夜 

有採取右翼民粹主義的做法，用重新分配土地來赢得農民的支持诵 

並非因為他和國務會議或杜馬中的大多數人一樣，也擁有大量的土地 

（他沒有），而是因為他害怕混亂。28他也不會公開指責民主制，而是承 

認它可能對有些國家合適。不過，他認為民主制會給俄國帶來分裂 ， 

俄國需要「穩定的權威」。29但他的遏制策略一盡可能保留集中的樞 

力，拒絕和杜馬合作，等待一位真正的專制君主來負起責任一 一種 

保持現狀的辦法。3°他自己明白，兩難的核心在於：政府需要通過鎮壓 

來爭取時間，但鎮壓又會讓更多的人離心離德，從而進一步削弱政權的 

社會基礎，結果就需要更多的鎮壓。「我們進了一條死胡同，」杜爾諾沃 

在1912年哀嘆説，「我擔心我們大家，連同沙皇一起，都出不去了。卩 

要是與德國發生戰爭，哪怕是這位沙皇政權中還在世的最能幹的警 

察也回天乏術。32不但是杜爾諾沃，斯托雷平也一直警吿説，再有一次 

大的戰爭，那對焚俄國和這個皇朝來説將會是致命的。33更重要的是， 

杜爾諾沃明白，在世界大戰中垮掉，會讓隨後的一切大受影響。*就像 

他所預言的，針對德國的新的戰爭確實成了一場革命戰爭，它果真給社 

137 會主義者幫了忙，果真造成了無政府狀態。「不管聽起來多麼荒謬，」孟 

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費奧多爾•古爾維奇（Fyodor Gurvich，又名「費奧 

多爾•唐恩J （Fyodor Dan））回憶説，「同俄國所有的『職業革命家J相 

比，沙皇官僚中極端的反動派對於各種力量的消長和即將到來的這場章 

命的社會內涵要領會得更快、更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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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寸皇俄國的懷舊情緒，不管有多麼合乎情理，總歸是一種錯位： 

「立憲專制」根本就行不通，也不會發展成更好的事物，市民團體的發展 

永墳無法取代俄國缺失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也無法勝過非自由主義的 

政治制度。拓在大批政黨以非法的形式突然間紛紛湧現的時候，左翼政 

黨是率先成立的：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達什納克黨)(1898)，波蘭社會 

黨(1892)、猶太人「崩得」(1897)、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898)——它在 

1903年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一猶太人社會民主工黨或錫安山 

工人黨(1900)、社會革命黨(1901)。1905年成立的有立憲民主黨或卡傑 

特估典自由主義者)，以及俄羅斯人民同盟(法西斯分子的雛形)等。" 

對君主專制而言，所有這些組織起來的政黨，甚至是反社會主義分子， 

都很可惡。結果君主專制拒絕讓步，一律對它們，包括立憲主義者，實 

行打壓。戰時的激進化一方面引發了五花八門的暴力做法，另一方面也 

使得俄國奇特的政治譜系進一步左傾。「布爾什維克革命，」有學者敏鋭 

地評論説，「把在1914至1921年的全歐大災難中幾乎普遍存在但為時不 

久的做法，變成了蘇維埃國家的永久特徵。」當然，就像那位學者接着 

所説的，那些帶有暴力色彩的做法，那種國家建設，是由觀念驅動的。拓 

並且不是隨便甚麼觀念，而是從頭到腳改造一切、建立社會主義人間天 

堂的幻想。這些具有超瓦力量的觀念，反過來又因為像斯大林那樣被革 

命推上政治舞台的新人得到發揚光大。

對於一個來自小城哥里，從梯弗利斯、奇阿圖拉、巴庫和西伯利亞 

流放地一路上升到近乎權力的頂峰，並致力於把馬克思主義思想付諸實 

踐的格魯吉亞人來説，必須將整個世界夷平。也確實如此。在那些重 

大事件中，斯大林幾乎無所作為。和1905至1908年的瘋狂歲月或1917 
年3月之後的那段時間不同，從1909年直到1917年年初，在他的生活 

中，幾乎沒有甚麼值得關注的時刻。對於那幾年，大部分敘述要麼添 

枝加葉，使其顯得比實際情況更富有戲劇性，要麼就略過不提。雖然 138
斯大林在此期間幾乎無所作為或者就是無所作為，可這段很長的時間 

對於俄國卻意義重大，對於世界實際上也是如此。要想理解斯大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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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那個突發而又驚人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要想理解他 

後來的整個政權，就必須對這段他在其中幾乎沒有起到甚麼值得關注的 

作用的重要歷史，進行深入的描繪和分析。不過，一旦真的接近了權 

力，斯大林就像一個具有天命意識的人，不屈不撓地戰鬥，而他所展示 

的革命才能，事實證明，特別適合那種橫跨歐亞大陸的環境。

現代的革命是驚天動地的事件。它讓人敬畏，因為成百上千萬的 

人站了起來，要求掌握自己的命運；它令人振奮，因為成百上千萬的 

人實現全新的團結，感覺到擁有無限的可能。但革命也是腐朽和崩潰 

的標誌，是一種統治體制的瓦解和另一種統治體制的草創。不管在街 

頭 '兵營、工廠和戰場發生了甚麼或沒有發生甚麼，革命都是在中央 

和地方的權力走廊找到出路的。因此，必須研究高階政治*以及制度  

形成方面的核心事實、治理的做法與程序，以及影響權力行使的思維 

方式和存在方式。當然，高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各種社會力量 

的影響，受到廣大群眾的行動和願望的影響，但政治並不能還原為社 

會的力量。實際上，儘管是誕生於歷史上最深入人心的革命，但是從 

舊的俄羅斯帝國中出現的新政權，甚至變得讓人民自己都無法理解。 

大眾參與的革命過程，到頭來產生的不僅有可能是、而且的確常常是 

一種狹隘的政權，這不是因為革命的「墮落」，或是因為好的意圖和 

好的開端被壞人或不幸的環境毀掉了，而是因為國際形勢處處在起着 

作用，因為制度不僅是從新世界的巨腹中也是從舊世界的碎片中產生 

的，因為觀念至關重要。對革命者而言，專政可以被視為罪惡，也可 

以被看作寶貴的手段；人可以被視為公民，也可以被看作奴隸，可以 

是有望改造的仇敵，也可以是與生俱來的敵人；私有財產可以被看作 

自由的柱石，也可以被看作奴役的基礎。一種有着深厚基礎、真誠追 

求社會正義的浪潮，可能會造成最嚴重的制度化的非正義，這一點取 

決养籠罩性的思想觀念和與之相伴的做法。成功的革命可能是一場悲

*課註：高階政治(hieh politics)是政治學中的概念，指的是對國家生存至關重要的事務，比 

如外交 ' 軍事、國家安全等；舆之相對的低階政治(lowpolitics)，通常指和經濟、文化' 

社會有關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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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但悲劇還有可能是地緣政治的宏大計劃。俄國的革命，和這個國

家作為世界性大國長期存在的困境以及新的幻想分不開。那也將造就 

斯大林的品質。





第五章

愚蠢還是叛國?

這是甚麼，愚蠢還是叛國？（左邊有人説：「叛国［」（另外有人説：〕 

「愚蠢山大笑。）

—立憲民主蒙（卡傑特）領袖 

帕維爾•米留可夫在杜馬的發言，1916年11月,

某個政權的滅亡通常並不是因為敵人的強大，而是因為保衡者的無能。

----列夫•季霍米羅夫（Lev Tikhomirov） ,
俄國保守派理論家，1911年2

1910年，美國前總統（1901至1909年在任）西奥多•羅斯福在會見 

了德皇威廉二世之後，寫信對妻子説：「現在完全可以肯定，我們大家 

都沒有退路了。」3在德皇的前任兼祖父去世後（時年91歲），毫無經驗 

的威廉二世解除了 75歲的總理奧托•馮•俾斯麥的職務。4這位年輕氣 

盛但沒有安全感的皇帝，旋即陰謀反對德國憲法和國會，並在對外政策 

上氣勢洶洶，激化了俾斯麥的統一所帶來的矛盾：在本身極易受到鄰國 

兩面夾擊的情況下，德國似乎又對鄰國構成了威脅。被稱為I■最高統帥」 

的威廉二世拒絕續訂俾斯麥的所謂德俄再保險條約，結果無意中促成了 

俄法的和解，增加了德國兩線作戰的風險。5後來為了彌補這一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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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企圖誘使尼古拉二世簽訂比約克條約，不過沒有成功。接着 

就是德皇的海軍計劃。1913年，英國佔國際貿易的15%，德國緊隨其 

後，佔13%，因此，在這個全球貿易、尤其是重要的糧食進口日益互相 

依賴的世界，德國完全有權利建設一支海軍。&但威廉二世和他身邊的 

14。 人異想天開，要在北海部署60艘戰艦。7此事推動了英國與法國，甚至

與專制俄國的和解，雖然在1898年英法差點兒因為殖民地打起來。「皇 

帝就像氣球，」俾斯麥有次説過，「要是不把繩子拽緊了，你根本不知道 

他會飛到哪兒。F

不過，一個巴掌拍不響，英國想在全球維護「日不落」的地位，it 

本身就具有侵略性。英國不得已一至少是暫時如此——把西半球的海 

上霸權讓給了崛起中的美國，把遠東的海上霸權讓給了暴發戶日本。 

（即便如此，皇家海軍的開支也要佔國家歲入的四分之一。）與此同時， 

英國在對外政策上一向最在意遏制俄國在波斯、中亞和中國對大英帝 

國構成的明顯威脅。由於俄國幅員遼闊，橫跨歐洲、中東和遠東，許 

多人將其視為全球唯一可以和大英帝國一爭高下的對手。9不過，早在 

1907年英俄協約簽訂以前，德國力量的上升就成了英國人關心的一個 

更為緊迫的問題。英德之間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聯繫密切。”但利益衝突 

也很激烈，而且和美國、日本的情況不同，英國不想讓德國強大起來。 

「在我看來，」寇松勳爵（Curzon）在1901年9月25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 

寫道，I■在接下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國際形勢發展中最突出的地方， 

既不在於俄國的進步一那無論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在於同法 

國的宿怨，而在於德意志帝國通過犧牲英國的利益得到的擴張；所以我 

想，不管是誰擔任英國的外交大臣，只要他願意好好地為自己的國家服 

務，就決不應該忽視上述考慮。」” 一方是現在佔據主導地位的大國， 

一方是想在英國家門口的世界秩序中獲得一席之地的德國，要管控好兩 

者之間的對抗，需要雙方具備非凡的治國才能。12否則，對抗將引發軍 

備競賽，形成兩個具有同盟（或諒解）性質的敵對體系：協約國的英法 

俄對抗同盟國的德國和奧匈帝國。

同盟本身決不會引起戰爭，但算計和誤判是會的。”按照德國的判 

斷，戰勝英國的那條道路是要經過俄國的。就像英帝國主義者對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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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的擴張耿耿於懷一樣，德國軍方高層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謂俄國

對歐洲的「威脅」上。從1860年代至1914年，俄徳之間的GDP差距進一 141

步拉大：例如，俄國1914年的鋼產量只有德國的25%，但俄國經濟同 

期增長了四倍。"另外，德國軍方制訂計劃的人——他們的工作就是為 

可能發生的戰爭作好準備——不停地渲染俄國龐大的人口(約1.78億， 

而德國是6,500萬)，以及俄國最近宣佈的、打算到1917年完成的重整 

軍備的強軍計劃。”德國軍方高層認為，不能任由一個正在走向工業化 

的俄國，再加上歐洲的另外一個陸上強國兼俄國盟友的法國，選擇合適 

的時機在兩線發動進攻，同時，俄國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構成威脅，必須 

予以先發制人的打擊。1914年5月，德軍總參謀長小赫爾穆特•馮•毛 

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banger)對奧地利軍隊的總參謀長抱怨説， 

要是「再等下去」，勢必會「貽誤戰機，同俄國拼數量是不行的」。16德 

國急於發動一場所謂的自衞戰爭，打擊被認為現在還弱小，不久以後卻 

會變得不可戰勝的俄國。，7

英國的誤判是個老問題。英國承諾要建立全琼秩序，即「大英治下 

的和平」，卻沒有推行這種秩序的渴望或者資源，同時，英國令人眼紅 

的帝國主義政策招致各國的群起仿效，而這又反過來讓英國有了地緣政 

治方面的擔憂。「正是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在斯巴達引起的擔憂使得戰爭 

不可避免。」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寫道。公元前5世紀，科林斯和 

科西拉這兩個周邊的城邦爆發衝突，導致了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大勢力之 

間的對決，這種對決既是它們都想要的，也是它們都會後悔的。俾斯 

麥把這樣的決定稱為擲出「鐵骰子」。以1914年為例，英國人並沒有仔 

細想過自己推波助瀾的那種對抗的後果。但是，雖然英德對抗是世界 

大戰的深層原因，俄國又是讓問題複雜化的關鍵因素，可戰爭的導火索 

並不像左翼分子和其他人期待的那樣，是在非洲殖民地問題上的對抗， 

而是在東歐，俾斯麥在1888年就警吿説，那裏可能會因為「巴爾幹的某 

件該死的蠢事」而發生戰爭。陆在那裏，隨着奧斯曼帝國的收縮，其他 

幾個龐大的陸上帝國，即奥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德意志帝國，就像不 

同的板塊一樣互相擠壓，小小的塞爾維亞斷裂帶就這樣引發了一場世界 

大戰和東線的俄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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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熱窩與國家聲譽

142 19世紀初，塞爾維亞脱離奧斯曼帝國，並在一個世紀後的兩次巴

爾幹戰爭(1912-1913)中擴大了自己的疆域，但這兩次戰爭都沒有引發 

更大範圍的戰爭。誠然，奧匈帝國(從奧斯曼帝國那裏)吞併了波斯尼 

亞和黑塞哥維那，從而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南斯拉夫人口，包括塞爾維 

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波斯尼亞穆斯林。俄國沒能阻止的1908年的那次 

吞併，引發了波斯尼亞青年黨------個致力於南斯拉夫人的事業的恐怖

主義集團——無數次的密謀活動，想要推動南部斯拉夫人的獨立。1914 

年，波斯尼亞青年黨決定殺害奧地利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首府藤 

拉熱窩的總督。但後來它的成員顯然是從報紙上得知，哈布斯堡王朝 

的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即將來訪»時間地點説得 

一清二楚，於是，他們轉而決定殺害大公。作為皇帝弗朗茨•約瑟夫 

(FranzJosef)的侄子」大公成為奧匈帝國的皇位繼承人純屬偶然5因為 

皇帝的兒子自殺了。許多觀察家都希望84歲的弗朗茨•約瑟夫——已 

經在位66年一甚麼時候能翹辦子，那樣一來，50歲的弗朗茨•斐迪 

南就可以嘗試整頓和穩定國內的政治局勢。畢竟這位妻子是斯拉夫人 

(捷克人)的大公，1913年曾經批評過奧地利軍隊的最高指揮官I■好大喜 

功，想要征服塞爾維亞人和天知道的甚麼人」。

1914年6月28日，星期天，大公夫婦如期來到薩拉熱窩，而這天 

既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也是塞爾維亞的聖維特斯節。當地的哈布斯堡 

王朝的總督，特意把訪問選在這個塞爾維亞的神聖日子。這節日是為了 

紀念1389年的一名塞爾維亞人設法在奧斯曼蘇丹的帳掩裏刺殺了他(接 

着，衞兵們也砍掉了刺客的頭顱)一當時，科索沃戰役已經打輸了，正 

是這場戰役終結了塞爾維亞帝國。"弗朗茨•斐迪南坐着敞篷汽車，像事 

先公佈的那樣巡遊，分散佈置在沿途的六名波斯尼亞青年黨恐怖分子中 

的第一個沒有行動。第二個倒是向大公的汽車扔了一顆小炸彈，炸彈琬 

到後面一輛車的車底爆炸，炸傷了兩名軍官，但皇儲還可以繼續趕路； 

剩下的陰謀分子仍然守在位置上，但誰都沒有動手。哈布斯堡皇儲在 

摩爾風格的薩拉熱窩市政廳發表了演説。這次大膽的暗殺行動搞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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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廳，演説和儀式結束後，大公決定改變行程，到醫院看望 

被炸彈炸傷的人。在當天那些沒有採取行動的刺客當中，有一個波斯 143 

尼亞青年黨的成員，19歲的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Gavrilo Princip)。他努力鎮定下來 > 在薩拉熱窩弗朗茨•約瑟夫大街 

靠近莫里茨•席勒熟食店的地方佔據了一個位置，希望在弗朗茨•斐 

迪南餘下的行程中截住他。大公的司機不知道要去醫院，結果拐錯了 

彎，把車開向弗朗茨•約瑟夫大街。聽到呵斥後，他開始倒車，但車 

子熄了火，而且熄火的地方離普林西普只有大概五英尺*的距離 。普林 

西普兄弟姊妹八人，其中六人夭折，他自己也患有肺結核，人長得比較 

瘦小。他過去的夢想是成為詩人。突然間，歷史變得如此之近：他拔 

出手槍，向奧地利皇儲——他戴的頭盔飾有綠色的羽毛，非常顯眼—— 

和他的妻子射擊(本來是想打總督的)。兩人幾乎當場死亡。

塞爾維亞剛打過兩次巴爾幹戰爭，死了至少4萬人，這個國家最不 

需要的就是再來一次戰爭。但是在全部由奧匈帝國臣民組成的波斯尼 

亞青年黨恐怖分子被抓獲後，有人證明説，他們是由塞爾維亞的軍情機 

關一那個無賴國家的無賴角色——暗中武裝和訓練的。2°塞爾維亞總 

理沒有發起暗殺行動，但也沒有堅決反對，而且他制止不了塞爾維亞國 

內幸災樂禍的情緒，結果加劇了維也納的憤怒。「陸軍部前面的一大片 

地方到處都是人，」正在維也納流亡並擔任基輔一家報紙通訊記者的列 

夫•托洛茨基寫道，「這不是『公眾』，而是實實在在的人民，穿着破靴 

子，手指粗糙……他們揮舞着黃黑相間的旗幟，唱着愛國歌曲，還有 

人喊着『塞爾維亞人全都去死吧！』F要是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對「薩 

拉熱窩暴行」不做點兒甚麼，那會助長將來的政治恐怖行動。但該做出 

何種程度的回應呢？ 1740年，哈布斯堡家族差點兒失去他們的國家， 

1848至1849年又一次差點兒失去他們的國家；1914年，他們遇到了就 

連多民族的俄羅斯帝國都沒有遇到的困難局面：奧匈帝國的11個主要 

民族，只有5個基本上都分佈在國內，其餘的6個民族，主體都生活在

褊註：約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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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範圍之外产奧地利的統治集團決定打垮塞爾維亞，哪怕要冒着 

挑起歐洲全面戰爭的風險一實際上就是因為怕死而冒險自殺 。

7月5日，維也納特使訪問柏林，請求德國幫助對付塞爾維亞人， 

返回時很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承諾一「全力支持」。還有個問題，就 

是要得到布達佩斯，即奧匈帝國匈牙利那一半的領導層的同意。7月23 

M4 日，在經過與匈牙利幾位領導人的內部協商(他們是在7月9日坐船過

來的)以及緊張的軍事準備後，維也纳給貝爾格萊德下達最後通牒，列 

出十項要求，其中包括同意聯合調查小組在塞爾維亞境內接受奧地利宮 

員的監督。除了這一 一這是對其主權的侵犯——以及另外一項，塞 

爾維亞政府有條件地接受了這些要求。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弗朗茨. 

約瑟夫皇帝仍有可能找到挽回顏面的台階。「沒有甚麼才能，」偉大的 

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談到哈布斯堡這個在歐 

洲最偉大的家族時寫道，「但是具備友善、莊重和審慎，以及困厄時的 

忍耐和鎮靜。」”情況不再是那樣了 ：由於感覺到君主制或許已氣息奄 

奄 '時日無多，7月28日，維也纳在歷史上首次以電報的方式宣戰。" 

更大範圍的衝突並沒有自動出現。衝突升級與否，主要取決於兩 

個人，I■維利」和「尼基」，他們按照血緣和姻親關係來講是表兄弟。威 

廉二世瞧不起尼古拉二世，他在1901年維多利亞女王的葬禮上對英國 

外交大臣説，沙皇I■只配在鄉下種種蘿蔔」。25德皇根本沒有預見到俄 

國的大悲劇。至於尼古拉二世，他還在觀望，認為「戰爭對這個世界會 

是災難性的，一旦爆發就很難停下來」。26 1914年上半年，在聖彼得堡 

和帝國的其他地方，比如巴庫油田，罷工比1905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 

多，而且工人在1914年7月變得尤其危險，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在鎮壓 

面前開始铤而走險。杜馬在6月初夏季休會之前，一直拒絕通過政府預 

算中幾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國內負責鎮壓的內務部的經費。至於 

俄國的軍事實力，俄國的盟友法國和英國估計得過高，德國和奧匈帝國 

估計得過低，但還不如俄國人自己估計的那麼低。27況且俄國和塞爾維 

亞連正式的同盟關係都沒有，尼基表弟是不會因為某種所謂泛斯拉夫主 

義的浪漫説辭開戰的。”俄國官員要求塞爾維亞人對奧地利作出合理的 

回應。但底線是俄國不會允許德國羞辱塞爾維亞，因為那會損害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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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譽，尤其考慮到先前俄國在巧08年未能阻止奧地利吞併波斯尼亞 

和黑塞哥維那。29尼古拉二世決心制止已經開始動員的奧匈帝國，但不 

是為了塞爾維亞，而是為了俄國。

德國領導層在7月底對一份在最後關頭提出的倡議有過短暫的猶

豫，但奧匈帝國拒絕了和平試探的想法——而德國是同意的。要是威廉 145

二世後退一步，管住要仰仗於他的盟友奥匈帝國，尼古拉二世就會作出 

讓步，而不是面對表兄的挑釁、國內精英要求予以強硬回應的壓力以及 

國內騷亂，下令，然後又取消，最終在7月31日再次下令，進行全面動 
曰 30 
員°

然而俄國決不是無辜的受害者。要求沙皇取消杜馬，或者是把它 

降格為只具有諮詢性質的機關，這類陰謀層出不窮，越演越烈。實際 

上，決定開戰是尼古拉二世的一個招數，可以間接地打擊他所鄙視的杜 

馬。戰爭可以讓他恢復沙皇與人民之間的直接而神秘的聯繫（把上一年 

紀念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三百週年的活動延續下去）。對於要派去送死的 

無辜的臣民，沙皇確實頗為內疚，但讓他欣慰的是，可以擺脱可惡的 

政治妥協和對君主專制理想的侵犯。尼古拉二世幻想國內會「像偉大的 

1812年戰爭中那樣」掀起愛國高潮。3】一份外省報紙也流露出這樣的妄 

想°它在談到戰爭時寫道：「不再有不同的黨派1不再有爭議，不再有 

政府，不再有反對派，只有團結一致的俄國人民，準備長期戰鬥下去， 

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這裏存在一個重大錯覺：為了維護俄國國際 

聲譽而進行的這場猶猶豫豫、半信半疑的戰爭，被想像成國內政治的勝 

利——冬宮廣場上，成群的人們匍匐在沙皇面前。帝國進一步擴張的夢 

想也在飛揚：這是百年一遇的良機，可以奪取土耳其海峽和奧斯曼帝國 

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人地區，可以吞併奧地利講波蘭語和烏克蘭語的 

地區，可以擴張到波斯、中國新疆和外蒙古。”

把俄國戰爭與革命的傳統聯繫突然顛倒過來的並非只有尼古拉二 

世一戰爭不再被認為是革命的誘因，而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預防革 

命。"在柏林，缺乏安全感也助長了對外擴張與鞏固國內政局的幻想。 

德國容易受到兩面夾擊，於是就有了一個以征服歐洲大陸為目標的防禦 

計劃，史稱「施利芬計劃」，該計劃得名於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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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將軍(Alfred von Schliefen，1833-1913)。起初，制訂這一計劃的部分 

原因是，想用一種大膽的方式去游説，以獲得更多的戰爭資源，後來， 

小赫爾穆特•馮•毛奇對它作了修改。它要用重兵，以巨大的弧形為 

行軍路線，穿過比利時，折向法國，同時還要作好準備，打垮俄國。 

它希望德國利用戰術上的岀其不意、機動性和出色的訓練來克服數量 

146 上的劣勢。35悲觀的德軍總參謀部不像有時承認的那樣，過多地幻想戰

爭會在短時間內結束，但也不會承認戰爭不再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 

對他們來説，戰爭仍然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囲 

家面臨的諸多難題，而且平民也是這樣看的。因此，為了支持奧地利 

對抗俄國，為了不輸掉與俄國的軍備競賽這個更大的目標，德國就要侵 

犯中立的比利時，而這樣做也就意味着與英國開戰。36

人們不太瞭解的一個事實是，與德軍總參謀部對應的英國海軍部， 

一直計劃着要打一場這樣的戰爭，讓德國的金融體系突然崩潰，從而使 

德國經濟陷入癱瘓，使軍隊喪失發動戰爭的能力。據説這是一套可以 

用很小的代價取得速勝的方案，相當於英國的施利芬計劃。海軍部搞 

垮德國的計劃是由人稱德薩特勳爵(Desart)的漢密爾頓•「哈姆」•卡夫 

(Hamilton aHam" Cuffe，1848-1934)領導的對敵貿易委員會制訂的。它 

不僅把戰爭遠遠擴大到軍事以外的領域，還以國家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大 

規模干預為前提。海軍部試圖控制戰爭期間懸掛英國旗幟的商船及其 

所載私人貨物的流動，審查所有的電報網絡，監督倫敦城的金融活動。 

由於英國擁有最強大的海軍，以及差不多可以壟斷全球貿易體系的基礎 

設施，海軍部自以為它能夠控制動盪對於英國自身經濟的影響。這- 

切都違反了國際法。1912年，英國內閣批准了海軍部的計劃，甚至預 

先授權，一旦戰爭爆發就實施該項計劃。在英國國內，關於戰爭的爭 

論所關心的問題是，英國能否在切斷德國海運、通訊和信貸的同時，避 

免捲入嚴格意義上的軍事行動(即把部隊派往歐洲大陸)。37

英國和德國差點兒退縮。直到獲悉俄國已經開始動員，威廉二世 

才下令全力備戰。381914年8月1日下午5時，德皇簽署動員令，但僅 

僅過了23分鐘，德國駐倫敦大使就發來電報。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 

格雷爵士 (Edward Grey) I■剛剛打電話給我」，德國大使寫道，「問我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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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在俄德戰爭中保持中立，我可否保證，我們不會進攻法國。_T這 

不是跟彼得•杜爾諾沃給尼古拉二世的（沒有得到重視的）建議，即不 

摻和英德之間的爭吵差不多嗎？它説明倫敦夢想着把德國的勢力引向東 147

方，去和俄國爭鬥，從而避免戰爭。倫敦傳來的信息比較簡略。格雷 

和德國大使只談了六分鐘。但電報似乎觸及了整個20世紀前半葉世界 

政治將會面臨的核心問題，同時也是將會令斯大林政權進退兩難的主要 

問題，那就是，德國向何處去？

德皇十分得意，8月1日的電報讓人喜出望外：三國協約分裂，那 

就少了一條戰線。格雷似乎是在暗示，在德國支持奧地利對付塞爾維 

亞，因而也就是在德俄反目的時候，英國，甚至法國，可以保持中立。 

馮•毛奇怒不可遏。中止德國續密的戰爭計劃並（設法）把西線軍隊全 

部調往東線，由此造成的巨大的安全隱患與混亂讓他不能不提出抗議 ： 

「陛下，那做不到。幾百萬人的部署不是説辦就能辦好的。尸可隨後發 

來的一封電報似乎證實，如果德國只進攻俄國，那英國就會保持中立， 

威廉二世下令祝賀。德皇還打電報給自己的另外一個表弟英王喬治五 

世，承諾説德國的部隊雖然在西線還在（為保衞國家）繼續動員，但不 

會越過法國邊界。交易似乎達成了。但就在同一天晚上，英王傳來一 

個驚人的答覆。答覆是格雷起草的，聲稱格雷同德國大使的談話是個 

「誤會」。4,這是不是英國人背信棄義？不，只是愚蠢。巴黎決不會坐視 

德國消滅俄國，因為那會改變歐洲大陸的均勢，對法國極為不利，而且 

不管怎麼説，法國對俄國負有條約所規定的正式義務。格雷認為德國 

是一艘沒有舵的戰艦，可他自己的行為也很莫名其妙——他此時才提出 

條件：柏林要想達成交易，避免戰爭，那德國也不能攻打俄國。盛怒 

之下，威廉二世命令如釋重負的馮•毛奇，繼續準備去佔領比利時。 

經他修訂的「施利芬計劃」啟動了。42

德國對俄、法宣戰；英國對德宣戰。43德國官員通過巧妙的宣傳， 

使得德國的戰爭令像是對俄國的「挑釁」所作的必要回應，因為是俄國 

率先動員的。44 （後來斯大林也認可這個總體性結論一結果造成災難性 

的後果一認為任何動員，哪怕是為了震懾或自衞，都不可避免地會走 

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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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薩特勳爵的計劃也啟動了，至少是初步啟動，儘管各金融集團、 

M8 貿易部門和其他利益集團都強烈反對這一宏大的戰略。但1914年7月

由於失去信心而出現了驚人的金融恐慌：倫敦各銀行開始要求還清短期 

借款，大量拋售持有的匯票，凍結倫敦市場；利率暴漲。在紐約，歐 

洲投資者大量拋售美國的有價證券並要求用黃金支付。然而，由於播 

心發生戰爭，保險費率抬得太高，以至於黃金的海上運輸停止了，而全 

球金融體系正是以這種金屬為基礎的。「一槍沒打，財富毫髮無損，整 

個世界的信用體系就瓦解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管理部門的一位主管在 

1914年秋天説，「證券交易所關門，貼現市場不景氣……全世界的商業 

停滯，貨幣短缺，英格蘭銀行的資源非常緊張。」保持中立的美國不會 

容忍英國讓全球經濟體系在其與德國的爭鬥中停止運轉。英國政府很 

快就放棄了讓德國經濟完全崩漬的企圖，轉而想用零敲碎打的方式實行 

經濟封鎖。這種做法沒有成功。由英國銀行提供資金並由英國船隻路 

洋運往德國的商品和原料數量増加了。"與此同時，英國向歐洲大陸派 

遣了一支陸軍部隊。

世界大戰看來不可避免了。幾十年來，德意志帝國的統治集團對 

於他們剛剛獲得的力量缺乏必要的謹慎；帝國主義英國則缺乏有遠見 

的、經驗老道的領導人，能夠接受並化解德國的力量。塞爾維亞有些 

人在策劃暗殺活動時沒有考慮後果。失去繼承人的奧匈帝國選擇了生 

死決鬥。德國統治集團看起來是為了支持他們唯一的盟友——陷入困境 

的奧地利，實際上卻是因為缺乏安全感，害怕在與其兩側大國的軍備鏡 

賽中落敗，尤其是原來虛弱的俄國，軍事實力不斷增長；於是，德國的 

統治集團就制訂了一個需要征服歐洲的防禦計劃。"俄國賭上了一切， 

不是因為泛斯拉夫人在塞爾維亞的靠不住的利益，而是因為要是保不住 

塞爾維亞，就保不住俄國的聲譽。48最後，英德到最後一刻還試圖通過 

犧牲俄國來達成雙邊交易，但沒能成功。(這種想法會一直存在。)如果 

説這一切還不夠，那還有一點，就是當時心天，總參謀長馮•毛奇 

在卡爾斯巴德度了四個星期的假，一直到7月25日，那是他那年夏天因 

為肝病第二次做長時間的溫泉療養；德國海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 

蒂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在瑞士的一* 個溫泉療養勝地；奧匈帝國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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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長、陸軍元帥弗朗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男爵(Franz Conrad 

von Hotzendorf)及其情婦在阿爾卑斯；德國和奧地利的陸軍部長也都在 

度假。49另外一些結構性因素，比如高估了軍事攻勢的重要性，在奔向 

末日大決戰的過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要是聖彼得堡掌握了切 

實的證據，可以證明塞爾維亞情報機關確與大公被刺有關，沙皇就可能 

顧及自己的名譽，拒絕武力支持貝爾格萊德。5,要是普林西普及其同夥 

在暗殺任務搞砸後就收手回去，或者大公的司機事先知道計劃有變，要 

去醫院慰問傷者，世界大戰或許就不會發生。不過，發動戰爭總是跟 

決策者有關，即便那些決策者本身既是武裝起來的國家結構的產物，也 

是這一結構的主宰。1914年，歐洲各國的政客、軍人尤其是統治者， 

除了少數的例外一鋭的彼得•杜爾諾沃、糊塗的愛德華•格雷一 

都渴望得到領土和地位，並在這樣一個所有人都認為對他們有利的時 

刻，相信(或希望)戰爭會解決自己國家內政外交的諸多難題，給統治 

注入新的活力。”換句話説，當諸如司機在薩拉熱窩街頭拐錯彎之類的 

偶然事件，把世界大戰與和平的問題擺到極少數的幾個人面前時，他們 

有過猶豫，但仍然基於各種各樣的考慮一國家的聲譽、國家的擴張和 

政權的復興一選擇了戰爭。”

召喚列寧

1914年8月的衝突升級為一場世界大戰，部分原因在於，人們原以 

為國家是很容易征服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衝突延長了。541914年 

深秋，世界大戰陷入僵局：英國，一定程度上還包括俄國，挫敗了德 

國想用先發制人的方式征服法國的企圖。從那以後，而且是從那以後 

的每一天，對於所有參戰國來説，接下來的選擇都是極其嚴峻的：要麼 

不願無數白白死去的士兵，通過談判結束僵局；要麼再投入無數士兵， 

繼續謀求難以實現的決定性打擊。所有參戰國都選擇了後者。換句話 

説，如果説開戰的決定最初是由奧匈帝國做出，然後是德國、俄國和英 

國，那麼，把痛苦延長下去則是所有國家的決定。參戰的各國耗盡了 

金錢，但它們堅持要打下去。在52個月的戰爭中，世界上那些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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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程度最高和技術最先進的國家的統治者，動員了6,500萬士兵。陣亡者

達到900萬，負傷人數超過2,000萬，被俘或失蹤的近800萬——總共傷 

亡 3,700萬。"

有兩年時間，英國人基本上都是讓法國人和俄國人去承受德國的打 

擊。"但是在1916年7月，在凡爾登血戰期間——那是德國人發動的， 

它採取了叫做消耗戰的新戰略，想用大量消耗法國人的方式來打破僵局 

—英國人在法國境內更往西的索姆河地區發動反攻。在最初的24小 

時內，英軍至少有2萬人陣亡，另有4萬人負傷。這是英國軍事史上陣 

亡人數最多的一天，而陣亡者中既有工人，也有責族。在索姆河戰役 

就像凡爾登戰役一樣以僵局收場之前，陣亡和傷殘的英國人有43萬（毎 

天3,600人）＞ 法國20萬人，德國可能有60萬人。义在整個西線的1,000 

萬陣亡者當中，有800萬並不是由「工業化的殺戮」造成的，而是由一些 

廣泛採用的技術，比如小型的武器和火炮造成的。兑不過，從25英里' 

開外的地方（戰線的推進以碼t來計算）進行的火炮齊射，一旦擊中， 

當場就可以把士兵撕得粉碎。機槍不僅更加輕便，而且現在每分鐘可 

以發射600發子彈，還可以不間斷地連續射擊數小時，製造出奪命的彈 

雨。卽毒氣燒灼着戰壕中士兵的肺，直到飄忽不定的風向把毒霧正好吹 

回到發射這種化學武器的一方，這是常有的事。（在所有參戰國中，俄 

軍因為沒有足夠的防毒面具，受到氯氣和芥子氣的傷害最大。）60在加 

入德國和奧匈帝國一邊的奧斯曼帝國，亞美尼亞人被控全體犯有叛國罪 

—結俄國，分裂東安納托利亞——結果遭到屠殺或被強行遷離後境 

地區，造成80萬至150萬亞美尼亞平民死亡。在塞爾維亞，全國總人 

口足足損失了 15%，對一次魯莽的暗殺來説，代價巨大；同時，塞爾維 

亞人侵入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卻未能點燃南斯拉夫人起義的大火，這說 

明當初促使維也納攤牌的那種擔憂是被誇大了。61德國人吹嘘的海軍又 

如何？德國的海軍建設對於刺激英國人並把歐洲推向危險的境地可是起 

了很大的作用。整個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艦隊與英國只交手過一次，

*編註•約40公里。

+編註：1碼約0.9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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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16年夏天，在靠近丹麥海岸的地方，英國人在那裏損失的艦 

隻更多，但德國人後撤了，不願再拿自己的寶貝海軍冒險。

是戰爭本身而不是隨後糟糕的凡爾賽條約帶來了幾十年的可怕影 151

轡。「這場戰爭規模巨大，但卻無關緊要，」劍橋大學邏輯學家、英國首 

相的孫子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解釋説，「沒有任何重大的原則 

受到威脅，雙方都未涉及任何人類的重大目標……英國人和法國人説 

他們是在為捍衞民主而戰，但他們不希望自己的話被彼得格勒•或加爾 

各答的人聽到。」“除了害人不淺的偽善，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現在深 

刻地認識到的，還有這樣一個事實，即士兵可以決定整個國家的命運。 

歐洲各國的統治者和將軍為了天曉得的原因，故意把千百萬人派去送 

死，而列寧則聲稱，他願意為了現在由於這場帝國主義戰爭而顯得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要正當的事業——和平和社會正義一牲千百萬人。馬 

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稱讃資本主義的蓬勃活力，但列寧強調的是它 

無限的破壞性：在他看來，這場戰爭表明，資本主義已經不可逆轉地耗 

養了它過去擁有的進步潛能。而歐洲那些未能反對戰爭的社會民主黨 

人，儘管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在他眼裏，同樣是不可救藥。63在國際範 

圍的社會主義者當中，列寧此刻表現得非常激進。「我還在「熱戀着』馬 

克思和恩格斯，任何對他們的惡意非難，我都不能漠然置之」，1917年 

1月，列寧從蘇黎世寫信給情婦伊涅薩•阿爾曼德(InessaArmand)説。

「不，這是真正的人！應當向他們學習。卩他在信的末尾批評了 |■考茨 

基派」，也就是被這場戰爭摧毀的社會黨第二國際(1889-1916)的傑出 

人物、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卡爾•考茨基的追隨者。64

列寧給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增添了效仿戰爭技術的政治觀念，而戰 

時的屠宰場也有助於用戰前所未曾有過的方式，證明這種政治觀念的 

有效性。'他的宣傳工作實在是太容易了。隨着戰事的日趨激烈，他撰 

寫了自己的奠基之作一《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 

吸收了英國人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奧地利人魯道夫•希法亭

*編註：1914年，聖彼得堡更名為彼得格勒•後於1924年更名為列寧格勒。

t譯註：《列寧全集》第47卷，第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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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lfHilferding)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要不是依靠在國外的剝削就注 

定要滅亡。但是，幾乎用不着讀列寧的書，也可以理解世界大戰與殖 

民掠奪之間的聯繋。1876至1915年，世界上大片的領土都換了主人,. 

而且往往是用暴力的方式。66法國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帝國，面積比本土 

大20倍，而英帝國的面積是本土的140倍，殖民地的人口多達數億。 

在歐洲以外的地方，只有日本設法避開了歐洲人的進攻，並效法歐洲的 

掠奪政策，在海外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在德國控制的西南非洲，當 

殖民地的赫雷羅人起來反抗的時候(1904-1907)，鎮壓升級為種族滅絕 

152 ——而且差點兒就成功了 ：德國消滅了多達75%的土著人。"最臭名昭

著的要數小小的比利時帝國——殖民地面積是本土的80倍——在1914 

年之前的數十年裏，為了橡膠和榮譽，奴役、殘害、殺害了大概一半的 

剛果人，多達1,000萬。68但關焚世界大戰，下面這點最重要：即便是 

在實行法治的國家，政客和將軍對待自己的公民也像對待殖民地的臣 

民一樣壞，而且往往更壞。索姆河地區的英軍指揮官道格拉斯•黑格 

爵士將¥ (Douglas Haig)，毫不在乎他人性命，不管是敵人還是他自己 

的手下。[在如此偉大的事業中，三年的戰爭加上損失國內十分之一的 

男人，算不上多大的代價。」黑格在日記中寫道。要是英軍傷亡太小， 

那在這位將軍看來，就是喪失鬥志的表現。的在民主法國，列強中唯- 

的共和國，1914年有360萬現役士兵，到1917年只剩下不到100萬。陣 

亡 '負傷、被俘或失蹤的約有270萬。平民也一起遭殃。沒有哪個歐洲 

大城市被廢棄，因為這場世界大戰大多是在村莊和野外進行的，但國家 

[■安全」現在意味着要從文化上摧毀敵人，就像德國人從一開始就在比 

利時表現出的那樣：圖書館、教堂和作為敵國化身的平民，成了她炸和 

故意餓死的對象。"「這不是戰爭，」一名負傷的印度士兵1915年從法 

國的戰場上寫信回家説，I■這是世界末日。J7'

應徵入伍的和擅離職守的

斯大林沒有參加戰爭。1914年夏天，36歲的他正在西伯利亞東北 

的圖魯漢斯克荒原，進入四年流放期的第二個年頭。這將是他度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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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最長的流放期，在靠近北極圈的地方要一直待到1917年。當局這 

次把他發配得離鐵路的終點太遠，沒法逃走。當作為歐洲菁華的兩代 

男人都被填進無底洞的時候，他只能與蚊蟲和無聊戰鬥。

布爾什維克高層誰也沒有到過前線。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國外過着 

舒適的流亡生活。1915年7月，列寧寫信給季諾維也夫説，「您是否記 

得柯巴的姓？」顯然，列寧是指柯巴的真名。季諾維也夫想不起來。 

1915年11月，列寧寫信對另外一位同志説，「懇請打聽一下（向斯捷普 153 

科〔•基克納澤〕或米哈〔•茨哈卡亞）等人）『柯巴』的姓氏（約瑟 

夫•朱…… ？ ？我們忘了）。此事很重要！ ！」列寧當時想做甚麼， 

現在還不清楚。”•很快，他就忙於把征服了全球85%的地方〒的力量， 

錯羨地歸結為經濟的不可阻擋的推動作用。衝突期間，托洛茨基穿梭 

焚不同的國家，寫新聞隨筆，談論塹壕戰和戰爭的社會心理影響、美國 

以及許多歐洲國家的政治生活，還有社會主義運動在戰爭方面的政治主 

張，呼籲用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辦法來阻止衝突。”但斯大林，托洛茨 

基後來説，在這場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衝突中，在這場對國際社會圭義運 

動造成衝擊的戰爭中，沒有發表過任何有影響的東西。這位在將來控 

制了所有思想的人，戰爭期間沒有留下任何思想，就連日記也沒有。“

極端的與世隔絕似乎是個原因。斯大林從荒涼的西伯利亞給流亡 

歐洲的布爾什維克寫過很多信，懇求把他要的書寄過來，尤其是關於民 

族問題的。他想以1913年的文章〈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為基礎，把 

自己在這方面的論文編成一個集子。戰爭開始前，1914年初，斯大林 

寫好並寄出一篇長文，〈論文化自治〉，但它被弄丢了（而且再也沒有找 

到）。”他（在1916年2月）寫信給加米涅夫，説他在寫另外兩篇文章， 

〈民族蓮動的歷史發展〉以及〈戰爭和民族運動〉，而且還附了內容提綱。 

他的目的是要解決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主義以及國家形式之間的關係問 

题，為幅員遼冏的多民族國家提供理論依據。

*認註：《列寧全集〉笫47卷，第137、226頁。

t S3註:這莪是指，在1914年•殖民國家及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面積之和,佔據了地表面 

模的大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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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作為〔 ）政治表现。「民族國家」舊框架的不足。建 

些舊框架的瓦解以及建立（多）民族國家的趨勢。結果出現了兼 

侪和戰爭的趣势（……）结果出現了民族解放的信念。與兼併原 

則對立的民族自決原則深入人心。小國（在經濟等方面）明顯的弱 

點……小國與中等國家完全獨立的存在的不足,民族分離思想的 

徹底失敗〔……〕一方面是各國廣泛深入的聯合，另一方面是這 

些國家內部各民族地區的自治。（……〕在爭取建立歐洲合果国 

的過程中，這一點應當在多民族國家內部民族區域自治的宣言中表 

現出來。％

這些思想早焚列寧發表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同（遭到 

列寧猛烈批評的）托洛茨基關於歐洲合眾國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吻合 

的。但戰爭期間斯大林承諾的兩篇文章——他吿訴加米涅夫它們「差不 

多寫好了」一根本沒有兑現。

與世隔絕並不是全部原因。在流放西伯利亞的時候，斯大林結談 

了未來的競爭對手揚克爾•「雅科关」•斯維爾德洛夫（也nkeI“YaW 

Sverdlov，生於1885年），下諾夫哥羅德雕刻師的兒子，他讀完了四年高 

中。同斯大林一樣，斯維爾德洛夫也是在1912年黨的布拉格會議後， 

被缺席選進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兩人都是被布爾什維克內部同 

一個保安處奸細馬林諾夫斯基出賣的，有幾年時間都是在圖魯漢斯克 

度過的，包括在遙遠的庫列伊卡，一個或許只有三四十人的定居點。 

戰爭期間，斯維爾德洛夫在遙遠的西伯利亞寫了一本歷史小冊子，名 

為《大流放，1906-1916），還有許多文章，比如〈國際工人運動史論文 

集〉、〈圖魯漢斯克地區論文集〉、〈資本主義的沒落〉、〈德國社會民主 

黨的分裂〉、〈西伯利亞戰爭〉。”他還在信中透露了與斯大林的較量。 

「我的朋友〔斯大林〕和我在很多方面不一樣，」斯維爾德洛夫在一封 

郵戳上顯示是1914年3月12日寄往巴黎的信中寫道，「他是一個非常活 

躍的人，儘管年近四十，但對各種各樣的現象，還是保持了敏捷的反應 

能力。許多時候，在我感覺不到有任何問題的地方，他都提出了新的 

問題。從這方面來説，他比我更有活力。不要以為我把他擺在比我高 

的位置。不，我更優秀｛krupnee），他自己對此心知肚明……我們打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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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我把他將死了，然後我們在深夜的時候分別。早上，我們又見 

面了，而且天天如此，因為在庫列伊卡，我們的人只有我們兩個。」他 

們曽合住過不長時間。「我們兩人」住在一間屋裏，斯維爾德洛夫寫信 

紿他的第二任妻子克拉夫季婭•諾夫哥羅采娃(Klavdiya Novogorodtseva) 
證，「和我一起的是個老熟人，格魯吉亞的朱加施維里……他是個正派 

人，但在日常生活中過於自私。」很快，斯維爾德洛夫就受不了，搬了 

出去。「我們彼此太瞭解了，」1914年5月27日，他在給一個工程師革 

命者的妻子利季婭•貝塞爾(Lidiya Besser)的信中寫道，「最悲哀的是， 

在流放或監禁的條件下，一個人在你面前被剝得精光，甚麼都暴露無 

拔……現在這個同志和我住在不同的地方，彼此很少見面o J78
斯大林開始在這種與世隔絕、荒無人煙的環境中自得其樂。有流 155

放西伯利亞的同伴淹死了，斯大林把他的藏書據為己有，壞了流放者的 

規矩，讓他只顧自己的壞名聲更響了。斯大林還繼續幹着流放的革命 

者的消遣活動，對農家女孩始亂終棄。他讓房東的女兒、13歲的利季 

® •佩列普列基娜(Lidiya Pereprygina)懷了孕，在警方干預時，他只好 

發誓會娶她，可後來又背叛了自己的諾言；她生下一個男孩，那男孩不 

久便夭折了。(後來，斯大林記得他在西伯利亞養過一條狗，名叫季什 

卡，但卻忘了他的那些女伴和私生子。)在圖魯漢斯克冬季的八個月， 

未來的專政者像周圍那些裹着皮毛的當地部落的男人一樣，靠從河裏 

的族上鑿洞捕魚為生，並且長時間獨自在被大雪圍困的幽暗森林裏打 

貌。(「如果你生活在狼群中，」斯大林後來説過，I■你必須表現得像狼 

-樣。」)”暴風雪突然襲來，天昏地暗，差點兒要了他的命。作為曾經 

的鼓動者和教育者，他還在自己那窗戶沒有玻璃的冷飕飕的岀租屋裏 ， 

對着當地的雅庫特人和漢特人發表長篇大論，徒勞地想讓他們加入革命 

鬥爭的行列。他有聽眾，但真正跟他談話的都幾乎沒有，更別説追隨’ 

者了。(斯大林的所謂高加索幫，不過是很小的一夥烏合之眾，而且早 

就散了，再也沒有聚到一起。)他倒是策反了一名可憐的憲兵，是被派 

來監視他的。這名憲兵為他取郵件，陪他偷偷地看望分散在各個定居 

點的被流放的同伴。8°也有一位一同被流放的亞美尼亞人，名叫蘇倫• 

斯潘達良，由女友薇拉•施魏策爾(Vera Schweitzer)陪伴，沿着冰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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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尼塞河向北，長途跋涉來看過他。但極度貧困的斯大林主要是靠通

信，向所有自己認識的人要錢要書。「向您，親愛的弗拉基米爾．伊里

奇，致以問候，非常非常熱情的問候，」他寫信給列寧説，「向季諾維世

夫問好，向娜捷施達問好！情況怎樣，您的身體還好嗎？我還跟以前一

樣啃着麵包，而且刑期快過去一半了。有點無聊，但有甚麼辦法呢？」

在給（彼得格勒的）阿利盧耶夫姐妹的求助信中，斯大林抱怨説「在這侗

該死的地方，大自然荒涼透了 J 。 81 他和利季婭又生了一個男孩，名叫

亞歴山大，他活了下來一一那是他第二個活下來的私生子，但就像在索

里維切戈茨克的第一個私生子康斯坦丁一樣，也被他遺寨了。

1916年底，斯大林接到入伍通知。但是在 1917年 1 月，在坐着塤

鹿雪橇經過六週的艱苦跋涉，從圖魯漢斯克穿過冰原來到西伯利亞南蹄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報到中心後，未來的專政者因為身體缺陷而被取消

了服役資格。 82

156 沙皇國家是怎麼回事，想把斯大林以及同他一起流放的烏合之眾徽

召入伍？與大部分列強一樣，俄國在 1870年代就通過了普遍兵役側。

在那以後，有段時間各國並沒有出錢出力實現這種徹底的動員。在祛

國，應徵入伍的有一半會在第二年承擔非戰鬥任務，而在德國，可以被

徵召入伍的，往往有一半不會報到。在俄國，適合應徵的人員有三分

之二被免除兵役。隨着世界大戰的臨近，執行普遍兵役制勢在必行，
但各國仍然感到兵力不足。 83 儘管這樣，到戰爭爆發的時候，俄國還是

把世界上最龐大的力量， 1,400萬士兵，派上了戰場。英國和法國將其

盟友的大軍稱為「壓路機」。另外，俄國不顧徵兵引起的騷亂，單是在

1914年下半年，就新徵召了 500萬人。 84 但是，就像整個軍官團在 1914

年非死即傷一樣，戰爭也吞噬了應徵入伍的士兵。至少有200萬俄軍士

兵在戰鬥中陣亡。 8S 沙皇當局只好進一步挖摑兵源。 86 1914年，帝俄繶

人口估計有 1.78億，適合服兵役的近 1,800萬，其中的 1,500 萬都會被徵

召入伍。這是個龐大的數字，但是從比例上來説，卻要小於法國 (4,000

萬中的 800萬）或德國 (6,500萬中的 1,300萬）。當然，戰爭期間俄國蒞

園的僱工減少了幾乎三分之二，俄國工廠的熟練工人也往往走光了。

徵兵還帶走了俄國一半的小學教師（數量本就不多）。可俄軍在數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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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有限»意味着沙皇政權對這個廣袤帝國的控制力有限。俄國沒能 

充分利用那種讓德國指揮部膽寒的力量，也就是龐大的人口。87

可是，一旦上了戰場，俄國官兵的表現卻很好，儘管在一開始的時 

候，炮彈、步槍' 子彈'衣服和靴子都短缺，而且情況比其他參戰國嚴 

重。"1914年8月至12月，俄軍攻入徳國的束側，並逐漸擊渋了臭匈帝 

國。在對陣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時，俄軍的表現要遠遠好過英國人，他 

們在奧斯曼人錯誤地以為可以得到俄國穆斯林的響應而於L914至1915 
年冬季入侵俄國後，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然而問題在於，回過神來的 

德國人打退了俄軍最初的進攻，並將俄軍包圍在（但澤束南的）坦能堡， 

接着又迫使俄軍後撤了300英里。站到1915年底，德國人指揮的軍隊 

不但奪回了俄軍前一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加利西亞佔領的領土，而且還 157
侵佔了俄屬波闌——連同它的重要工業設施和煤礦一白俄羅斯大部以 

及（波羅的海沿岸的）庫爾蘭，從而威脅到彼得格勒。不過，從1914年 

到1916年，俄軍在東線纏住了同盟國的一百多個師；到1917年為止， 
俄國俘虜曲德軍人數比英法兩國加起來還多。吓

君主專制為革命作好了準備

參戰時的俄國有一部附加在君主專制上的沒有約束力的憲法；在杜 

馬與君主專制的對抗中，雙方都不體諒也不同情對方。"尼古拉二世堅 

持君主專制，儘管它絲毫沒有讓他個人覺得開心，而且他其實並不適合 

扮演那樣的角色。"不過,沙皇對立憲派常常佔據上風：杜馬很少被召 

集開會。它在1914年7月26日開過一天會——為的是批准戰爭撥款（走 

個過場）——在1915年1月26至29日開過三天會。” 1915年的撤退井然 

有序，給德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阻擋了德國人前進的步伐），但 

仍被説成是一場潰敗，之後，尼古拉二世倒是把杜馬又召集起來開了 

會，後來在1915年8月，立憲民主黨首腦帕維爾•米留可夫成了六個

编註：约48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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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聯合組成的「進步集團」的領導人。「進步集團」包括近三分之二的 

杜馬代表，它的目標是用代表們所謂的一個獲得信任的政府去加強俄國 

在戰爭方面的努力。94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沙皇任命的內閣得到了杜 

馬的肯定，但內務大臣懷疑立憲派實際上是追求真正的議會制度，即 

一個能反映大多數選民意志的政府，因而指責杜馬主席米哈伊爾•羅 

將柯(Mikhail Rodzyanko)「愚蠢而且誇誇其談」，還説「你們就想湊到- 

起，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對杜馬負責的大臣，興許還有革命」。井與 

此同時，俄國的保守派也試圖用一個「保守聯盟」來對抗「進步集團J， 

但是在1915年8月，右翼分子失去了他們最重要的領袖之一，彼得• 

杜爾諾沃。他突發中風，昏迷不醒之後去世°96

比失去杜爾諾沃更重要的是，尼古拉二世繼續阻撓右翼政黨為了他 

的利益而組織起來，認為那是企圖「干涉」他的專制權力。"他甚至不讓 

私人秘書去安排自己負賁的龐雜的事務和落實自己的決定，因為他擔心 

158 受制焚秘書；結果這位「專制君主」的所有信件都是他親自拆封的。後

來托洛茨基説過，羸弱的君主專制就該有這種羸弱的專制君主。在某 

種意義上的確如此。錯失了很多機會的亞歷山大三世曾經千方百計地 

突顯意志和權威；要是他沒有因病早逝，1914年他就是68歲。不過， 

在他統治時期的所有事實表明，他也會死死抱住君主專制及其缺乏連 

貫性的特點。對於大臣的任命，專制君主大權獨操，無需議會的推薦 

和批准，結果，只要沙皇更看重表面上的忠誠和血統而不是能力，那就 

甚麼也做不了。1914年7月至1917年2月，俄國連換了四位總理和六位 

內務大臣，他們全都淪為笑柄。9"(許多時候，有能力的官員漸漸都遗 

擇敬而遠之。)對於1915年的軍事危機，大臣們起初十分沮喪。同時， 

尼古拉二世任命的將軍常常推卸他們自己造成的問題»"可以想見，針 

對1915年的危機，尼古拉二世作出的反應就是，暫停他所憎惡的杜馬 

的活動。與此同時，沙皇以為由他來親自擔任前線的最高總司令，就 

可以鼓舞部隊的士氣，並在更大範圍內鼓舞人民的士氣了。心1915年9 

月，尼古拉二世解除了身材魁梧的堂兄尼古拉大公的職務一尼古拉大 

公在家族中被稱為「尼古拉沙J (Nikolasha)，在民眾中是「尼古拉三世J 

並搬到位於莫吉廖夫(Mogilyov)的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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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權力集團中凡有資格提出建議的幾乎全都反對這麼做。這 

其中，沙皇的12位大臣中有8人是以書面形式，另有2人是以口頭形 

式。他們擔心，戰爭投入每況愈下，現在會直接敗壞君主和君主制的 

名聲。他們的懇求是徒勞的：即使是壓倒多數的國家高級官員都無力 

糾正專制君主的意志。除非是君主自己回心轉意（這很少見），沙皇制 

度根本沒有提供任何糾錯機制。

沙皇有名的個性缺陷得到了充分而致命的表現。在距離令他惱火 

的俄國首都大約490英里*的莫吉廖夫 ，尼古拉二世好像終於找到了他 

涓望但又難以尋覓的世界：「沒有政黨，沒有紛爭，沒有政府，沒有反 

對派……只有團結一心的俄國人民，準備長期戰鬥下去，直到流盡最 

後一滴血。」尼古拉二世帶着他的英國赛特犬長時間地閒逛，坐着他的 

勞斯萊斯到鄉村去，聽音樂，玩多米諾骨牌和單人紙牌，看電影——這 

讓人想起他曾經幾次離開聖彼得堡，避居克里米亞。沙皇偶爾也會讓 

人把阿列克謝帶到莫吉廖夫參觀，於是，皇儲就「到處扛着槍，邊走邊 159

唱」，讓戰爭會議為之中斷。不錯，尼古拉二世是喜歡軍事慶典的浪漫' 

氣氛，可他對於戰略戰術幾乎一無所知，但話又説回來，尼古拉沙（畢 

業於總參軍事學院）和德皇威廉二世也都一様。尼古拉二世任命的總參 

謀長是才華橫溢的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Mikhail Alexeyev）將軍，他 

個頭較小，卻是「一支巨大的軍事力蛍」» 101同時，國內的戰爭動員和 

政治局勢也必須處理好，尼古拉二世跑到莫吉廖夫，實際上是把戰時的 

帝國首都交給了他的妻子，而不是交給維特或斯托雷平那種強有力的政 

治人物。被法國大使説成「總是愁眉苦臉，不知道在渴望甚麼，在興 

番、疲憊……輕信和迷信之問變來變去」的亞歷山德拉，很樂意在人事 

和政策上指手畫腳，讓自己的「專制君主」丈夫接受既成事實。心「不要 

擔心後方的事，」她寫信對他説，「不要笑話傻老婆子，她可是無形的當 

家人。」他對俄國的國家官員和正在為祖國的存亡而戰的軍官團而言， 

對戰時政府的所見所聞就像是匕首刺入他們的心臟。

,编註：約78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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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尼古拉二世有甚麼樣的個性缺陷，要論做一個專制君主，亞歷 

山德拉比他還要低上幾個檔次。再者，她是德國人。聽上去像德國地 

名的聖彼得堡已經改成了彼得格勒，但是，俄國已經陷入極端的間諜 

恐慌。「社會中沒有哪個階層可以保證説沒有間諜和叛徒。」有位軍事 

檢察官憤怒地説——他逮捕了幾百人，包括服役時間很長的陸海軍部長 

弗拉基米爾•蘇霍姆利諾夫將軍（Vladunir Sukhomlinov） °蘇霍姆利諾 

夫將軍沒有叛國，但對他的公審暴露出的根深蒂固的腐敗與無能被傅 

得沸沸揚揚，具有很大的破壞力和牖動性（那種危險而混亂的局面很像 

日後布爾什維克上台時的情形）。'”亞歷山德拉也不斷給尼古拉寫信， 

提到「背叛的大臣」和「背叛的將軍」。但是很快，有關「黑暗勢力」的傳 

言便落到她和她身褫人的頭上，其中就有格里戈里•拉斯普京（Grigory 

Rasputin 5諾維赫〔Novykh）） °拉斯普京1869年出生於西西伯利亞'是 

貧苦農民的兒子，沒受過教育，俄文也寫得不好，是個神神叨叨的流浪 

漢和假冒的修士，卻被沙皇和皇后稱為「我們的朋友」，擠進了權力核 

心。謠傳他不但聞起來像山羊（因為不洗澡），在性事中也像山羊。他 

同非法的赫雷斯蒂教派（Khylscy）有聯繫，他從該教派學會了如何讓人 

充滿喜悦（泓庆e），或者「用罪孽的方式祛除罪孽」。拉斯普京建議信黑 

160 擄從誘惑，尤其是肉體的誘惑。他説：「如果沒有先犯下罪孽，我們怎

麼可能懺悔？严宮闡秘事以漫畫的形式傳開了 ：拉斯普京善於播弄的 

手從亞歷山德拉裸露的乳頭伸了出來。那是编造的。不過，就像保安 

處指出的，他在飯店接近一些女歌手，並在開始談話時暴露自己的陽 

具。這個假冒的［■聖人」欣然接受那些想要借重其宮廷影響的貴婦們的 

獻身，還給大臣們送去半通不通的政策備忘錄。拉斯普京睚眦必報， 

官員們擔心惹到他，就經常向他行賄，但也有少數人開始反擊。1914 

年6月29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的第二天，一個意 

圖行剌的女人——她同一位拉斯普京的對頭修士有聯繫，而那修士有宮 

廷中的大人物撐腰一用刀刺進了這位神秘主義者的肚子，拉斯普京的 

腸子流了出來，可沒有死掉。w

戰爭期間，俄國幾個最高級的政府大臣想把這個「西伯利亞流浪蔺 

趕出首都，竟然沒有成功。亞歷山德拉的態度很堅決。108為甚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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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她要讓一個淫蕩的騙子和傳説中的德國奸細插手俄國的政務？答 

案有兩點。首先，雖説有各種傳聞，認為拉斯普京在借亞歷山德拉之 

手管理國家事務，但實際上卻是皇后利用了那個假修士，借他之口把她 

在人事和政策上的偏好説成是「上帝的意志」，好讓她想做的事情更容 

易被虔誠的尼古拉二世接受。在亞歷山德拉拿不定主意的時候，拉斯 

普京的影響就開始顯現了，可他自己也沒有任何明確而穩定的政見。’的 

其次，血友病讓皇儲每天都有可能遭遇不測，內出血會流進關節、肌 

肉和軟組織，而且根本沒有現成的治療辦法，但拉斯普京可以設法緩解 

[■小傢伙」的症狀。

尼古拉二世一家肯定是飽受折磨。他的大弟（兼第二順位繼承人） 

亞歷山大幼年時死趙腦膜炎（1870）。二弟格奧爾吉大公是尼古拉二世 

童年的玩伴，1899年28歲時死了（沙皇保存了一盒格奧爾吉講的笑話， 

他把它們寫了下來，人們可以在宮中聽到他獨自大笑）。結果，尼古拉 

二世的幼弟米哈伊爾就成了皇儲，直到1904年阿列克謝出生，讓他成 

了第二順位繼承人，萬一尼古拉二世在阿列克謝成年（1920）前去世， 

米哈伊爾就出任攝政。後來發現，阿列克謝患有不治之症血友病。那 

是1912年秋天，就在沙皇治下的華沙的一處皇家獵場，八歲的阿列克 

謝在從船上下來時，磕到了自己的大腿。這件很平常的事情造成大量 

內出血，腹股溝旁出現了一個血瘤，血瘤開始感染並引發高燒（華氏 

105度.）。生命垂危，但不能手術，因為手術時會流血不止。尼古拉和 161 
亞歷山德拉向他們最崇敬的聖像祈禱。他們還向拉斯普京求助。「上帝 

看到了你們的眼淚，也聴到了你們的祈禱，」他在回西伯利亞的途中打 

電報説，「小傢伙不會死的。」不可思議的是，在接到電報後，血就止 

了，高燒也退了，血瘤也消了。“°醫生們非常震驚；沙皇夫婦對那位 

充滿縻力的聖人的信賴也越發堅定。對於拉斯普京與尼古拉以及亞歷 

山德拉建立的親密聯繫，米哈伊爾大公也起了作用。1912年秋天，當 

人們仏下傳説已經給皇太子阿列克謝舉行臨終儀式時，作為第二順位繼

,编註：約40.6攝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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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的米哈伊爾，就好像有意要放棄繼承權，帶着情婦娜塔莉亞．武

爾費爾特 (Natalya Wulfert）一－介平民，同時還是離過婚的女人一－巧

妙地避開保安虞，私奔到維也鈉。這樣一來，除了那個説不準能活多

久的小男孩，再沒有別人了。 111 阿列克謝後來又發生過幾次危及生命

的事情，比如從椅子上摔下來，打噴嚏使的勁大了，但每次都能靠拉捐

普京的胡説／＼這使小男孩（以及小男孩的母親）鎮靜下來並把血止住。

神秘主義的思想和儀式盛行於俄國的特權等級，這一點跟歐洲各國

的貴族一樣，可尼古拉和亞歴山德拉對皇朝前途的擔憂是完全合理的。

但在歐洲的各個君主國，對宮廷事務保密屬於常例，所以俄國皇室拒曷

透露那個可以解釋一切、或許本來還可以得到民眾同情的國家私密 o

甚至連高級將領和政府大臣都不知道阿列克謝的實情。在由此造威的

信息真空中，公眾到處都在津津有味地議論着那位假修士與亞歷山德拉

的醜事以及他在宮中的奸黨。有關的傳説紛紛出版，它們對君主側前

破壞作用，譴全部的所謂間諜（比如蘇霍姆利諾夫）都望塵莫及。衙頭

小販用《羅曼諾夫家族祕聞）、（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生乎和蜃險）之

類印數達2萬到 5萬的小冊子，幫助摧毀了羅曼諾夫家族的形象。印有

圖畫的明信片、滑稽短劇、順口溜，還有笑話，向不識字的人們傳播着

關於君主制的腐朽與叛國的故事。 112 「要是德國人已經接管了，」前線

的士兵開始説，「打仗還有甚麼用？」 113

最奇怪的是，儘管如此，到 1916年的時候，在一些與國家行政瓠

門聯繫密切的自發組織起來的公共團體協助下，俄羅斯國家的戰時經

濟有了很大改觀。 114 在此之前，俄國的武器大部分都要從國外賄買，

而且士兵通常很難得到與自己的武器相匹配的彈藥－那些武器除了老

162 掉牙的俄國別達納式，還有日本的有坂式、美國的溫切斯特式和英國約

李一恩菲爾德式。 1I5 前線部隊缺少炮彈，缺少步槍，缺少制服，缺少

靴子（軍隊每週需要25萬雙靴子）。 116 但在打了兩年戰爭後，俄國開掄

生產出數量充足的步槍、彈藥、無線電裝置和飛機。 117 1916年，俄國

的經濟十分活躍，就業率、工廠利潤和股市都在上漲。阿列克綝·布

魯西洛夫將軍 (Alexei Brusilov) 利用製造業的迅速發展和剛剛取得的對敵

陣地空中偵察的優勢，在 1916年 6月發動了一次大膽的攻勢。從技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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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説，作為俄國為了減輕英法的厘力(它們在凡爾登和索姆河陷入了 

苦戰)而發動的對德攻勢的一部分，他不過是實施側翼支援，打擊奧匈 

帝國。但布魯西洛夫在攻擊寬大正面*的時候 ，採取了一種還比較粗陋 

的先進技術一兵與機動步兵的聯合作戰，結果僅僅用了幾週時間， 

就突破了奧匈帝國的防線，擊潰了它的後衞部隊。他的部隊殲滅了奧 

匈帝國近三分之二的東線軍隊：敵軍傷亡60萬人，被俘40萬人。"8驚 

慌失措的奧軍參謀長警吿説：「必須儘快謀求和平，否則即使我們能夠 

倖存，也會受到致命的削弱。」m結果反倒是德國陸軍元帥保羅•馮- 

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被派去直接指揮哈布斯堡的軍隊 他稱 

之為「東線已知的最嚴重的危機」。”。

「我們贏得了戰爭」，俄國外交大臣吹嘘，但他又補充説「還要再打 

上幾年」。，21最後，俄國自己的將軍拆了布魯西洛夫的台。一名不服從 

命令的將軍甚至把精鋭的帝國近衞軍——「從身體來説是歐洲最優秀的 

人形野獸」一開進沼澤，讓他們成了德國飛機的活靶子。另外，鐵 

路部門言而無信；布魯西洛夫的補給難以為繼。布魯西洛夫自身也損 

失慘重，傷亡和失蹤的俄軍多達140萬，而且沒有任何預備隊。最後的 

羞辱是拜羅馬尼亞所賜。正是因為布魯西洛夫的成功，羅馬尼亞才加 

入協約國，可是等到災難性的羅馬尼亞軍隊投入戰鬥的時候，布魯西洛 

夫又不得不去救援。不管怎樣，布魯西洛夫取得了協約國在整個戰爭 

中唯一的最佳戰績，因此，俄國國內的樂天派都指望1917年會成為接 

近軍事勝利的一年。但在政治方面，情況似乎越來越不穩定。「在我們 

的君主制國家，」有位從前的司法大臣在1916年説，「只有少數人是君 

主派。」p

很快，更有可能到來的似乎不是勝利，而是政治劇變。1916年秋 163 
天，彼得格勒郊外一後方部隊在那裏補充了尚未接受訓練的新兵， 

而那些新兵與工人的關係十分友好——發生了一連串的兵變，有些甚 

至是整團的士兵都參與了。”4尼古拉二世給這座作為皇朝象徵的火堆

S3註:寬大正面(wide fronr) ＞與狹窄正面(narrow front)相對« 



188 斯大林：權力的悖箫

增添了許多燃料，把被指控為叛徒的蘇霍姆利諾夫一據説他得到了 

亞歷山德拉的支持——由囚禁改為軟禁。1916年11月1日，受人尊敬 

的帕維爾•米留可夫在杜馬發言中大罵政府，指責它對戰爭的領導不 

力。為表示強調，他用了一個響亮的説法：「這是愚蠢還是叛國？ 

多代表不停地喊着「愚蠢」，其他人喊着「叛國」，也有不少人大聲叫嚷 

「都是！都是！」人們對米留可夫報以熱烈的掌聲。125這種煽動性的言 

論被禁止發表，但杜馬中一位失望的君主派分子弗拉基米爾•普利什 

凱維奇，俄羅斯人民同盟的著名成員，讓人在前線偷偷散發了幾千份 

宣傳單。普利什凱維奇本人在杜馬中公開指責政府大臣是「拉斯普京的 

玩偶」。在杜馬放假休會前的幾個小時，普利什凱維奇幫助謀殺了拉斯 

普京。陰謀的領導者是費利克斯•尤蘇波夫公爵(Prince Felix Yusupov) 

和沙皇的堂弟德米特里•帕夫洛維奇大公(Dmitri Pavlovich) ＞另外遗 

有英國情報機關的官員。幾天後，1916年12月19日，在首都冰凍的 

河水中發現了拉斯普京滿是彈孔的殘屍。m尼古拉二世既如釋重負， 

又有點反感。但權力集團的許多人，在為這起轟動一時的「德國內 

奸」死亡事件歡欣鼓舞的同時，繼續敲響警鐘。亞歷山大•米哈伊洛 

維奇大公(Alexander Mikhailovich)在拉斯普京被謀殺後寫信給堂侄沙皇 

説：I■擄起來可能有點奇怪，尼基，我們正在見證一場由政府推動的革 

命。F

不可思議的是，戰爭期間，君主不在首都；同樣不可思議的是，- 

個假修士在君主不在的時候橫行宮廷；政府中進進出出的大臣都是些 

碌碌無為的小人物；所有報紙的頭版，所有的街角議會，還有杜馬， 

講的都是叛國的故事——君主專制的形象變得破爛不堪。「我不得不報 

吿，」1917年1月，俄國最親密的盟友法國的大使莫里斯•帕萊奥洛 

格(MauricePal&logue)打電報給巴黎説，「俄羅斯帝國現在是瘋子管理 

的。」⑴人們在公開議論即將發生的宮廷政變，想着是尼古拉二世和亞 

歷山德拉兩人都被殺掉呢，還是只有亞歷山德拉會被殺掉。財在大本 

營，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和高級將領們討論了他們是怎樣自行指揮布魯西 

洛夫攻勢的，並開始考慮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是，如果左翼 

勢力率先舉行暴動對付尼古拉二世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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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最後一根稻草

革命就像地震：人們總在説要革命了，要革命了，結果它們有時 164 

候就真的發生了。整個1916年，包括到1917年初，保安處的幾乎所有 

分支機構都在警吿即將發生革命（以及反猶大屠殺）。,3'當時，革命的 

高層領導誰都不在俄國，列寧、馬爾托夫、切爾諾夫、托洛茨基都在 

國外，而保安處又讓許多居住在彼得格勒的不太重要的社會主義領導 

人都無所作為——若是後者還沒有因為政治失誤而無所作為的話。“2 

1917年1月9日是「流血的星期日」12週年紀念日，這一天，17萬罷工 

者齊聚首都,，高喊「打倒賣國政府！」、「打倒戰爭！」，但這一天並沒 

有發生革命，因為很多人被捕了。1917年2月14日，首都的9萬工人 

舉行龍工，警方再次進行大逮捕。133罷工在繼續；2月22日，普梯洛 

夫工廠因為工資問題而停工，導致成千上萬的工人走上了街頭。"4許 

多工廠因為缺少燃料而停產，結果，更多的工人空閒下來。就好像天 

意注定，在寒冷的1月過後，彼得格勒的天氣一反常態，變得暖和起 

來。2月23日這天是西曆3月8日國際婦女節，大約有7,000名低工資 

的婦女排着隊，走出彼得格勒的各個紡織廠，她們不僅高呼「打倒沙 

皇！」、「打倒戰爭！」，還高呼「麵包！」國際婦女節這天遊行的人為甚 

麼要麵包？與傳説相反，沙皇國家當時已經解決了戰爭中的大部分緊 

迫問題，布魯西洛夫攻勢的補給十分充足就證明了這一點（到1917年 

底，炮彈儲備總數將達到1,800萬枚）。”5但沙皇國家的糧食供應組織 

得不好。应國家的糧食供應吿急，可以説是壓垮駱駝的最後最後一根 

稻草。

俄國戰前提供的糧食養活了德、英兩國，其小麥出口佔全球的 

42%。帝俄就像一台輸出糧食的巨型機器，從筒倉到鐵路，把大量勞動 

果實千里迢迢輸送到遠方的市場，直到戰爭中斷了對外貿易——從理論 

上説，對外貿易的中斷，意味着有更多的糧食可用於俄國國內的消費 

（俄國國內的消費標準比較低）。成當然，由於農民上了前線或進了城， 

糧食的播種面積略有下降，而且西部地區已淪為敵佔區。再者，軍隊 

的那些士兵，原先是種糧的，現在變成吃糧的一他們在1916年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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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糧食佔到全國可銷售糧食的一半；槌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幾乎被所

165 有人拿來當替罪羊的運輸系統也不是主要問題。不錯，鐵路網絡是质 

有組織好，沒有讓糧食在帝國境內的市場流通起來。可更根本的問題 

在於，許多農民拒絕把糧食賣給國家，因為糧價太低，而農民需要的工 

業品（比如長柄的大镰刀）價格卻漲幅驚人。”9更根本的問題或許還在 

於戦時的國家控制。在對商業活動根深蒂固的敵意的推動下，它排旃 

了受到証毀但實際上必不可少的中間商（小糧商），而自己又沒能成膈 

適的替代者，結果擾亂了國內的糧食市場。140因此，到了 1917年1月 

底，儘管俄國還有存糧，但從南方產糧區運到北方首都的糧食卻不至悔 

天最低消耗量的六分之一。141政府此前一直拒絕實行配給制，因為它 

害怕這會讓人以為糧食供應難以為繼。但最後，2月19日，政府宣佈， 

從3月1日起，開始實行配給制。這樣做的本意是要緩和局勢，結果卻 

引發恐慌和搶購。麵包店的櫥窗被砸。有人看到，麵包店的人可能是 

為了投機，把貨全拉走了。彼得格勒的居民通過口口相傳還得知，許 

多麵包店因為麵粉不夠，一天只營業幾個小時，但是在高價餐館，卻縹 

是可以吃到剛剛出爐的白麵包。応保安處的一個密探猜測説：［•處於他 

下狀態的各個革命黨正在準備發動革命，可革命即使發生，也會像饑餓 

騷亂一樣，是出於自發。此3

在沙皇政府宣佈即將實行配給制後，僅過了四天，婦女們就為了蘆 

包走上了彼得格勒街頭；而在她們遊行後不到七天，擁有幾百年歷史的 

俄國君主專制就瓦解了。

1917年冬天，俄國沒有發生1891年或1902年那樣的饑荒。那兩次 

仍讓人歷歷在目的儀荒，沒有導致政權被推翻。（1891至1892年的餞荒 

至少奪走了40萬人的生命。）⑷世界戰爭期間，德國的糧食短缺——部 

分原因在於英國的封鎖，為的是讓平民挨餓，從而擊垮德國的意志—— 

在1915年秋末已經引發了幾次比較大的城市騷亂，而且這樣的騷亂毎 

年都有，但德意志國家一直堅持到1918年德國政權輸掉戰爭。無論是 

反饑餓遊行還是總罷工，都還不是革命。誠然，社會主義鼓動家在湧 

向工廠和兵營，希望他們的觀點被人接受。"5在首都，到處可以弱到

166 像斯大林在梯弗利斯的每個五一節都要唱的那些革命歌曲，到處可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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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式的稱呼（「公民」和「女公民」），尤其是關於戰爭中無意義的殺戮 

和髙層政治腐敗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它們填補了沙皇制度中出現的精神 

空白，讓人民能夠團結一心。"6有些彼得格勒的示威者開始搶劫和酗 

酒-但其他許多人把毛巾、破衣服和舊毯子塞在外套下面，以對付預料 

中的哥薩克騎兵的鞭打。1917年2月底佔據彼得格勒街頭的喧鬧的人群 

是勇敢而堅定的。不過，即便他們往往是勇敢而堅定的，但革命卻很 

少發生。革命不是由街頭堅定的人群造成的，而是由精英集團拋棄現 

存的政治秩序造成的。罷工以及反饑餓的示威活動表明，專制政權已 

經成了空架子。幾乎沒有人會維護它。

關鍵在於，走上街頭的不僅是婦女：布魯西洛夫將軍在發出警 

吿，軍隊只有不到十天的糧食——毫無疑問，他和其他將領是在責怪 

君主專制。「所有革命都是在上層開始的，」沙皇政府的一位官員寫 

道，「我們的政府成功地把國內最忠誠的那部分人變成了批評者oj147 

在高層、甚至在羅曼諾夫家族的大公當中，想要铤而走險、廢黜沙皇 

的陰謀迅速增多。早在1916年底，前杜馬主席亞歷山大•古契科夫 

（Alexander Guchkov）就和杜馬副主席聯合起來，主動與大本營商量» 

準備（設法）逼迫尼古拉二世讓位給阿列克謝，由米哈伊爾•亞歷山德 

您維奇大公攝政，同時任命一個對杜馬負責的政府。（古契科夫的計劃 

之一就是「奪取」沙皇專列。）在一個類似的陰謀中，總參謀長阿列克謝 

耶夫將軍同格奧爾吉•李沃夫公爵（Georgy Lvov）商量，軍備逮捕亞歷 

山德拉，如果尼古拉二世反對，就過他讓位給尼古拉沙大公（當時在梯 

弗利斯）。更嚴重的是，1917年1月，在反饑餓示威和罷工活動之前， 

戰功卓著的亞歷山大•克雷莫夫中將（Alexander Krymov）請求與杜馬主 

席米哈伊爾•，羅將柯以及一些經過挑選的杜馬代表舉行私人會晤，吿 

訴他們「軍隊的情緒現在到了所有人都樂於聽到政變消息的地步。必 

須那麼幹……我們會支持你們的」。"8當然，要是工人不罷工，那就 

永遠無法知道，針對尼古拉二世的政變陰謀會不會有一個變成現實。 

但是，既然群眾已經佔據了首都街頭，精英們也就乘機拋棄了專制 

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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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與拋棄

在婦女們為了麵包走上街頭前夕，尼古拉二世曾經短暫回過位於皇 

村——就在首都外面一的亞歷山大宮，但是在2月22日，他又返回自 

己在莫吉廖夫的避難所。在那裏，他埋頭閲讀法國史中尤利烏斯•飢 

撒征服高盧•的那一段。(儘管法國是俄國的盟友。)「在這裏，我的大 

腦比較輕鬆，絲毫不用為大臣和瑣事操心。」沙皇在2月24至25日寫信 

對亞歷山德拉説。“9在那些無須為瑣事操心的日子，彼得格勒一半的 

勞動力，多達30萬的憤怒民眾，罷工並佔領了俄國首都重要的公共場 

所。亞歷山德拉作為沙皇瞭解騷亂情況的重要消息來源之一，對罷工 

者不屑一顧，認為那是「流氓鬧事，年輕男女到處奔走，叫嚷他們沒有 

麵包」。她讓丈夫放心，騷亂會隨着暖和得有點反常的天氣一同過去。150 

但沙皇還有別的情報來源。因為優柔寡斷而幾乎受到所有人嘲笑的尼 

古拉二世，從前線下達了一份毫不含糊的命令，要求準備鎮壓。

先前日俄戰爭在首都引發的大規模起義，聲勢嚇人，卻沒有成 

功。⑸尼古拉二世這次明顯掉以輕心，或許跟1905至1906年成功地使 

用武力有關。皿當然，那是在彼得•杜爾諾沃掌權的時候，是在斯托 

雷平五年的發奮努力還沒有以失敗吿終之前，是在拉斯普京的垮台剝奪 

了君主專制僅剩的一點點合法性之前。這次，負責首都安全的是彼得 

格勒軍區司令謝爾蓋•哈巴洛夫少將(Sergei Khabalov)。當然，他是一 

個坐辦公室的將軍，從來沒有在戰場上指揮過部隊。哈巴洛夫的助手 

包括亞歷山大•巴爾克少將(Alexander Balk)。巴爾克少將在被德國人 

趕岀華沙後，被尼古拉二世任命為彼得格勒城防司令，因為其他所有候 

選人都不能就任。巴爾克是亞歷山德拉和拉斯普京的龍兒，聽命於內 

務大臣亞歷山大•普羅托波波夫(Alexander Protopopov) ＞那是俄國在13 

個月內的第五任內務大臣。後者反覆無常，口若懸河，沉溺於一連串 

的狂想，先前曾把自己的紡織公司搞得差點兒破產，現在則通過降神會 

聽從拉斯普京亡靈的指點。也尼古拉二世本來迅速就改了主意，想要

"编註：古塵馬地名，所在地區包括現今的法國 ' 比利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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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普羅托波波夫的職務，但經不住亞歷山德拉的反對。他寫信對她 

説：「我為普羅托波波夫的事感到抱歉；他是個好人，一個誠實的人， 

但不太果斷。現在把內務部交給這樣的人有點兒冒險。我懇求你不要 168

把「我們的朋友J扯進這件事。這只是我的分內之事，我希望不要干涉 

我的選擇。」国

結果，這位讓人不放心的內務部長普羅托波波夫，反倒獲得了近乎 

獨裁的權力一「為了挽救局勢，可以做任何有必要做的事情，」沙皇吿 

訴他。但普羅托波波夫不是杜爾諾沃。後來，任命普羅托波波夫時的 

任人唯親 也不僅受亞歷山德拉和拉斯普京寵幸，還是羅將柯和其他 

政府官員的龍兒一被當成了二月革命的替罪羊。s但哈巴洛夫和巴爾 

克一直在準備鎮壓。不錯，在被普遍視為警察國家的俄國，1917年的 

時候在首都只有6,000名警察，人數太少，無法事先阻止大規模集會。 

但俄國出於軍事和政治目的，在後方養着龐大的衞戍部隊：單是駐守彼 

得格勒的就至少有16萬人，30英里*之內還有 17萬人。那是和平時期 

的兩倍-，% 1905年，沙皇、政權逃過一劫，當時整個聖彼得堡的衞戍部 

隊只有2,000人。157 1917年，後方龐大的軍隊不過是些士官生和沒有受 

過訓練的新兵，但首都的衞戍部隊大多是騎兵（哥薩克）和精鋭的近衞 

部隊。這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實際上，1917年2月初，之所以要從 

北方戰線分離出一個彼得格勒軍區，就是為了腾出部隊，平定預計會出 

現的國內騷亂。w現在，那些示威活動就要開始了 ： 2月24日早晨，人 

們再次為了麵包走上街頭。

2月25日晚上9時左右，尼古拉二世打電報給哈巴洛夫：「我命令 

你明天立即平定首都的騷亂。在這個與德、奥交戰的困難時期，是泉 

能允許有這些騷亂的。」3哈巴洛夫和巴爾克注意到，有些哥薩克在 

面對彼得格勒的抗議人群時猶豫不決。「2月25日這天完全被我們浪費 

了门巴爾克後來回憶道，並且指出，「群眾感覺到當局的軟弱，於是變 

得肆無忌憚。」他現在,有沙皇的命令在手，哈巴洛夫和巴爾克丄2月

編註：約4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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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快到半夜的時候，通知政府大臣開會，討論第二天即將開始贓 

壓問題。疑雲籠罩着那處舉行政府會議的私宅。聽説要鎮壓，外交大 

臣建議，他們大家「立刻去見至高無上的皇帝，懇請陛下找別人來储 

我們J。大臣們多數都傾向於盡力找到同杜馬達成妥協的方案。的但就 

在凌晨短短的幾小時，保安處動手抓捕了一百多位知名的革命者，而在 

169 當天（2月26 H ）晚些時候，接到命令的帝國軍隊向赤手空拳的示威者 

開了火，有些還動用了機槍。約有50人被打死，一百多人受傷（在一座 

300菖人口的城市）。*顯示武力似乎讓興高采烈的示威群眾泄了氣， 

也讓政府大臣們挺直了腰桿。”31917年2月26日晚上，保安處處長打 

電話給彼得格勒城防司令巴爾克，報吿説他估計「騷亂的強度明天會减 

弱」。就像1906年一樣，鎮壓似乎起了作用。164

可這樣的自信不合時宜。保安處的分析家們説得對，1905至1906 

年，只是因為軍隊的忠誠才挽救了沙皇政權。而現在，有位保安處的 

.密探推测説：I■一切都取決於軍隊。如果他們不站到無產階級一邊成 

場運動很快就會平息。夢可不妙的是,一支精鋭的近衞部隊，帕夫洛 

夫斯基近術後備營，試圖阻止殺害平民。另外一支近衞部隊，沃倫團 

的士兵執行了命令。*但那些沃倫近衞團的士兵連夜討論了他們殺害 

赤手空拳的平民這一問題，結果在2月27日，當人們再次大膽地在街頭 

聚集時，24,000名沃倫團的士兵站到了抗議者一邊。*突然倒戈的沃  

倫團士兵又跑到附近其他部隊的兵營，煽動其餘的首都衞戍部隊發動兵 

變。忘乎所以的叛亂分子洗劫並放火焚燒了保安處總部。肖也們還把 

關在監獄的罪犯和同志放了出來——許多人都是在幾天前保安處的大搜 

捕中被抓的一並且闖進武器庫和兵工廠。武裝士兵開着搶來的卡車和 

裝甲車，在彼得格勒橫衝直撞，朝着任意方向胡亂射擊。’的「我正在竭 

盡所能撲滅叛亂」，哈巴洛夫打電報給大本營説，但他也懇求他們「立 

即從前線派來可靠的部隊」。當天夜裏的晚些時候，他通知大本營説： 

「叛亂分子現在佔據了首都大部分地方。」170哈巴洛夫考慮用飛機轟炸俄 

國自己的首都。171實際上，當時的情況遠遠不是他所能控制的，進一 

步説，鎮壓的命令能否落實，也有賴於背後的政治權威，而沙皇的政治 

權威早已蕩然無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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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態迅速發展。野心勃勃而又懼怕群眾的杜馬主席羅將柯，慌忙 

打電報給莫吉廖夫大本營，報吿首都的「無政府狀態」，敦促沙皇撤銷 

休會命令，好讓杜馬名正言順地召集會議並組建一個由杜馬領導的政 

府。「羅將柯這個胖子又給我發來一大堆廢話，我甚至不想搭理他」，尼 

古拉二世説道。173在徒勞地等待沙皇答覆期間，杜馬的領袖們拒絕違 170

背法律去擅自召開會議。但杜馬的兩名社會主義代表把420名杜馬代表 

中的大約50至70名鼓動起來，在杜馬固定的開會地塔夫利達宮——但 

在他們通常開會的富麗堂皇的白廳之外一召開「私人」會議。這些代 

表宣稱，自己不是政府，而是「國家杜馬恢復秩序臨時委員會」。m與 

此同時，還是在塔夫利達宮，幾百名左翼分子，其中很多是在那天早晨 

從監獄放出的，召集會議，重新成立了 1905年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 

埃。⑴臨時委員會有了競爭對手。至於政府的各位大臣，他們打電報 

給莫吉廖夫大本營提出辭職，沙皇拒絕接受，但不管怎樣，大臣們就是 

不肯露面。「麻煩在於，在〔彼得格勒〕這個偌大的城市，竟然找不到 

幾百個同情政府的人，」杜馬的一名右翼代表回憶説，「實際上，對自己 

有信心，並且對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信心的大臣，一個也沒有。」“％不僅 

是首都的街頭和衞戍部隊拋棄了君主專制，整個權力走廊也拋棄了君主 

專制。

背叛

尼古拉二世從警察機關的報吿得知，彼得格勒的英國人，即自己為 

之投入戰爭的那個盟國的大使館，在幫助杜馬反對派對付他。'"2月27 

日，他在大本營收到幾封急電，包括他的弟弟、在阿列克謝未成年前可 

代為攝政的米哈伊爾大公的急電，請求他宣佈成立一個由杜馬代表組成 

的新的I■獲得信任的政府」。血沙皇非但沒有同意，反而責怪哈巴洛夫 

鐘陛不力，並做出兩個決定：首先，他將於次日清晨返回首都(乘坐列 

車要14至16個小時)，準確地説，是返回首都郊外的皇村，他跟亞歷山 

德拉同孩子們都住在那裏；其次，從前線調來的一支遠征軍(800 A)， 

将由尼古拉•伊萬諾夫將軍(Nikolai Ivanov)指揮，乘車前往首都I■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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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總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將軍還給其他許多部隊——至少八個 

團的作戰部隊一下了命令，配合伊萬諾夫的遠征。尼古拉二世授予66 

歲的伊萬諾夫將軍掌管政府各部的獨裁權力。師但是，沙皇本人根本 

171 無法返回首都。杜馬臨時委員會的一位代表非常狡猾，故意散佈虚假

信息，誇大鐵路工人的騷亂情況，讓沙皇專列來來回回，顛簸了近兩天 

時間。最後，他在3月1日晚上抵達普斯科夫北方戰線司令部。伊飜 

夫將軍順利到達皇村，但在此期間，他的上司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已經 

改變主意，打電報給伊萬諾夫，命令他不要在首都採取行動。接到報 

吿説杜馬成立了臨時委員會和彼得格勒結束了無政府狀態的阿列克謝耶 

夫，現在反而開始敦促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由杜馬領導的政府。

普斯科夫的北方戰線司令魯茲斯基將軍（Ruzsky），早在阿列克謝耶 

夫之前就明確表示，支持成立由杜馬領導的政府；現在，既然有了阿 

列克謝耶夫的強烈要求，魯茲斯基就向自己的不速之客——最高統治者 

—施壓，要求他接受這一主張。⑻尼古拉二世同意由杜馬主席羅將柯 

組建政府，但堅持要求政府對他而不是對杜馬負責。不過，在阿列克 

謝耶夫又發了幾封電報之後，沙皇終於同意成立一個對杜馬負責的改 

府。在阿列克謝耶夫的請求下，尼古拉二世親自給伊萬諾夫下達了 （暫 

時）「原地待命」的命令，然後就回到車上休息了。成經過這麼多年的商 

強抵制，結果還是要做岀護步，同意實行真正的君主立憲和議會制，這 

讓沙皇十分痛心，徹夜難眠。⑻失眠的尼古拉二世不知道，大概從凌 

晨3時半開始，魯茲斯基通過慢腾騰的直通電報，即休斯電報機’（毎小 

時能傳送1,400個單詞），與首都的羅將柯溝通了四個小時。羅將柯傳 

來的消息讓這位將軍十分震驚：鑒於首都局勢的激進化，至少對尼古拉 

二世來説，實行君主立憲為時已晩。‘84

現在，得到魯茲斯基報吿的阿列克謝耶夫親自出馬，聯絡全體戰 

線司令，勸他們」為了挽救軍隊」，支持尼古拉二世退位。每個戰線司 

令，只要抱着和纳參謀長一樣的集體榮譽感，都要直接打電報到普斯

B篥註：由大爾•休斯（David Hughes）設計的印刷電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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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請求尼古拉下台，同時把電報抄送阿列克謝耶夫。1917年3月2 

日上午的晚些時候，魯茲斯基將軍在阿列克謝耶夫的授意下，拿着與 

羅將柯的對話的錄音盤一內容是敦促沙皇退位，由皇太子阿列克謝繼 

位 '米哈伊爾大公攝政——到沙皇的專列匯報。185尼古拉二世聽過之 

很，走到車廂窗前，默然無語，然後説道，他「做好了下台的準備，要 

是為了俄羅斯的福祉必須那樣的話」。當時沒有做岀任何決定。可是， 

大約在下午2時，各戰線司令發來電報，這其中包括布魯西洛夫和其 

他所有人，再加上阿列克謝耶夫，一致要求沙皇退位；魯茲斯基把這 

些電報拿給沙皇，沙皇畫了十字，並很快出來要求大本營準備退位詔 172

書。要是尼古拉二世回到皇村，回到亞歷山德拉身邊，他是否會放棄 

自己神聖的使命1這一點永遠也無法知道。（「你孤身一人 > 沒有軍隊 

的支持，就像籠中的老鼠，你能做甚麼？」「老婆子」在3月2日打電報 

給他説。）加此時已經下台的沙皇，像以往一樣，順從了命運的安排， 

內心極為痛苦。「我周圍盡是背叛、怯懦和欺騙！」尼古拉二世在日記 

中傾訴道。”7沙皇的日記表明，只是因為將領們的竭力勸説，他才決 

定退位-188

不管怎麼樣，這樣做都是背叛，儘管它裝作是為國着想。

那些高級指揮官畢竟是對沙皇宣過誓的，他們在違背自己誓言的 

時候，可能以為自己是在挽救軍隊。擅離職守的現象正在以每月10萬 

到20萬人的速度蔓延，結果擴充了抗議群眾和犯罪團夥的隊伍，堵塞 

了重要的鐵路車站。啲此外，二月叛亂已從彼得格勒蔓延到莫斯科和 

波羅的海艦隊，從而威脅到前線。度早在俄日戰爭期間發生騷亂的時 

候，阿列克謝耶夫就曾認為，「自上而下的革命帶來的痛苦總歸要少於 

自下而上的革命」。伙但是，雖然文官中的許多精英人物都建議實行「軍 

人獨裁」，而且在那個時代也有這樣的先例，比如德國的魯登道夫將軍 

（Erich Ludendorff）事實上就是那樣做的，還有奧斯曼帝國年輕的土耳其 

軍官，可阿列克謝耶夫和俄國的軍人並沒有貪戀權力。应這不是因為 

俄國的將軍對於自身接手民政事務的能力缺乏自信（為了管理戰爭，他 

們已經掌握了許多自己不該擁有的民政權力）。再者，從首都的總參謀 

部和海軍參謀部那裏，阿列克謝耶夫十分瞭解俄國文官領導人的無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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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議。但軍官們憎惡充當輔助性的治安力量和鎮壓國內叛亂那樣的解 

活，認為它削弱了軍隊的軍事功能，玷污了軍隊的社會形象。此外， 

受到總參謀部突出軍事的風氣的影響，他們缺乏寬廣的政治視野疽用 

就這樣，為了平息首都戰時的動亂，為了挽救軍隊和戰爭投入，阿列克 

謝耶夫從杜馬臨時委員會那裏一它可以得到有名無實的新沙皇阿列克 

謝、一個模樣可愛的小男孩的幫助一看到了，或者説自以為看到了解 

決問題的辦法。預4他們的如意算盤注定要落空。

當時的俄國是個名副其實的大國，但帶有可悲的缺陷。不管要建 

立甚麼樣更好的體制，都必須首先閹割掉俄國那邪惡而陳舊的君主專 

173 制。激烈的英德對抗，喧囂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維多利亞女王傳下

的血友病，羅曼諾夫宮廷的病態，俄國政府戰時糧食供應的混亂管理， 

為了麵包和正義而走上街頭的婦女和男人的決心，首都衞戍部隊的兵 

變，俄國大本營的背叛，在如此的洪流中，原則上、更別説實踐上已经 

過時的君主專制的滅亡是罪有應得。但世界大戰打破的並不是一個運 

轉正常的專制體制；戰爭是將一個早已千瘡百孔的體制徹底壓碎 。

自封的杜馬臨時委員會不知道軍方的高級將領已經成功地迫使尼古 

拉二世退位，結果派了兩名代表到普斯科夫執行這項任務。這兩名特 

使都是終生的君主派，也是宮廷政變的老手：亞歷山大-古契科夫和 

瓦西里•舒利金（Vasily Shulgin）。他們的臉都沒刮，尤其是舒利金，據 

説像個罪犯。'”「我既然同意退位，就必須確定你們已經考慮過這會給 

俄羅斯的其他所有人留下甚麼印象，」尼古拉二世對兩人説，「這會不會 

帶來危險的後果？」'"後果會有的。

到1917年2月，距離彼得•杜爾諾沃的去世已經有一年半，但他 

在1914年2月的預言即將成為現實：立憲派反抗君主專制，力口快了大規 

模社會革命的步伐。列寧暫時還在國外，在德國人防線後面的中立國 

瑞士。斯大林作為在國內流放的無數政治犯之一，蟄伏在西伯利亞閉 

塞的阿欽斯克。在那裏，就跟俄羅斯帝國的幾乎所有地方一樣（包括他 

的家鄉格魯吉亞），二月革命的消息是通過電報傳來的（「一切都掌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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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手中J)。3月3日，當地的一個蘇維埃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即鼓 

地區的中心城市，掌握了政權，開始逮捕當地的沙皇官員。斯大林一 

下孑成了一個自由人，這可是近17’年來頭一次。他登上西伯利亞大鐵 

蜀映往彼得格勒的列車。到那裏約有3,000英里*的路程 。和他在一起 

腿有一同被流放的布爾什維克列夫•加米涅夫，以及他自己新交的 

女友薇拉•施魏策爾，她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蘇倫•斯潘達良的遺 

嬌＞34歲的斯潘達良因為肺病死在西伯利亞荒涼的圖魯漢斯克，那也 

是斯大林流放時待過的地方。1917年3月12日，未來的專政者抵達帝 

国首都，穿着西伯利亞氈靴(valenki)，只帶了一台打字機。





第六章

卡爾梅克救星

有些同志説•由於我國資本主義不夠發達，所以提出社會主義革命 174 

的問題是空想。如果沒有戰爭，如果沒有破填，如果國民經濟的 

資本主義組織的基礎沒看動搖，那末他們這樣説是對的。

-----約瑟夫■斯大林，

"… 布爾什維克黨代表大會，1917年7月底

救救俄羅斯吧•心懷感激的人民會報答您的。

-------位立憲民主黨人對最高總司令拉夫爾•

科爾尼洛夫將軍(Lavr Kornilov)大聲喊道, 1917年8月2

［難以置信！」有流亡的革命者在讀到報紙上關於俄國君主制在二 

月革命中垮台的消息時驚呼，「真想不到，太不可思議了 ！『這位47歲 

的流亡者名叫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更常見的名字是列寧。他差 

不多在國外生活了 17年。由於沙皇政府的高壓和腐敗的統治，由於它 

只讓少數人享有權利而貧窮卻無處不在，特別是由於它對人的尊嚴的 

蔑視，人們自然會迫切希望能有新的天地。依舊處在戰爭中的整個帝

,詡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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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捲入了一場巨大而持久的政治集會，感覺一切皆有可能。4沙皇和 

皇朝在這場重要的戰爭中垮台，讓它想要解決的幾乎所有的治理難題都 

變得更加嚴重。當然，任何威權體制的垮台本身都不會帶來民主。畫 

政秩序的建立與維護，必須依靠群眾的支持和有效的治理工具。取代 

沙皇的臨時政府根本不具備上述條件。

混亂和希望一下子降臨到這個被戰爭撕裂的國度，新的經過改瞰 

175 面的群眾組織紛紛登場。5這其中不但有布爾什維克和其他組織那樣的

革命團體，有各種草根蘇維埃和士兵委員會，更主要的是還有陸軍和窿 

軍。1914年，俄羅斯帝國的1.78億人口分散在850萬平方英里,的债土 

上，但戰爭將大約1,500萬帝國臣民徵召到一個大型組織中一^國尷 

路機」。一旦沒有了沙皇，這種前所未有的人口集中，就會讓政治活躍 

達到原本無法達到的程度，直到前線也出現了由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 

完備的代表大會。1917年中期，前線大概有600萬士兵。此外還有230 

萬已經完全被喚醒了政治意識的士兵，部署在後方各個衞戍區和帝國幾 

乎所有中心城市。6對於這幾百萬人來説，二月革命意味着「和平」，意 

味着似乎沒完沒了的世界大戰的終結，意味着新時代的來臨。

早在1917年之前，普通人民就欣然接受了勞資衝突不可調和的職 

念，不過，他們説的往往不是階級本身，而是光明與黑暗、榮耀與侮 

辱。他們看待自己與主人的鬥爭，是從苦難、救贖和拯救的角度，I 

不是從資本積累、剩餘價值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範疇出發的。7O 

莊、工廠，再到軍隊、艦隊和權力走廊，隨着階級語言充斥着革命時 

期俄國所有書面和口頭的公共話語，情況發生了變化，就連信奉古典自 

由主義並努力超越階級（或者説非階級）的立憲民主黨人，也不幸地認 

為把二月革命界定為「資產階級」革命是正確的。這就等於承認，二月 

革命本身並不是終點，而是途中的一站，最終的目的地是比自由主義憲 

政更進一步的新的革命。當已被結合成一個龐大組織的士兵和水兵 ， 

在1917年大規模地投身於政治活動時，俄國軍隊所要碾壓的就不是德 

國，而是這個國家本身的政治體制了。

編註：約2,201萬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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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1905至1906年軍隊在拯救政權方面的作用，考慮到可以期 

待它再次發揮這樣的作用，沙皇擲出鐵骰子的決定就是一場孤注一擲 

的賭博，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群眾的愛國精神上。事實上，沙皇政權 

的致命缺陷是，它無力將群眾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但是，群眾因 

為戦爭而普遍地政治化，意味着1917年的憲政實驗如果還想有一點生 

路，需要納入的就不是一般的群眾，而是被動員起來的士兵和水兵。 

然而，如果説世界大戰在實際上重構了政治景觀，極大地深化了追求社 

會正義的傾向一這種傾向讓社會主義的願景在1917年之前便流行開 

來——臨時政府其實也缺乏應對挑戰的能力。除了羸弱的治理結構，它 176 
的整個象徵體系也非常失敗：沙皇時代的雙頭鷹，去掉皇冠，成了國家 

的象徵；新國歌《上帝保佑人民》用的是格林卡《上帝保佑沙皇》的調子。

與諷刺臨時政府的漫畫一同出現的，是各種通俗的小冊子、歌曲和政治 

姿態，把資產階級説得一無是處，把受過良好教育、穿着體面和有文 

化的人説成是肥貓和騙于，就連俄國的《股市報》也嘲笑資產階級。9同 

時＞ 1917年比1905至1906年表現得更加激進。《國際歌》、紅旗、紅色 

口號，以及雖然含糊但卻非常有吸引力的主張人民政權的綱領一「全 

部政權歸蘇維埃」一讓俄國的憲政革命淹沒在形形色色的左翼的革命 

文化中，淹沒在令人浮想聯翩的政治姿態與意象中。錘子和鎌刀，這 

個在1917年春天（此時離布爾什維克政變還有很長時間）出現的強有力 

的符號，很快就抓住了城裏人的渴望與農村人的渴望之間的聯繫（或者 

説，希望建立的聯繫），並加入了社會正義的可能性（即社會主義）。有 

位同時代的觀察家説得對，1917年政治情緒的特點是，「很多俄國人都 

有一種普遍的渴望，即無論如何都要宣佈自己是絕對的社會主義者」»10

「社會主義」怎麼就成了布爾什維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又怎麼就成 

了列寧主義，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長期以來，歐洲社會主義的象徵 

性劇目一直在不斷發展，它既不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發明的，也不是 

因為他們才在俄國廣為流行的，而戰爭和二月革命又先後為它增添了 

豐富的額外動力。但是，即使説俄羅斯帝國早在1917年10月布爾什維 

克政變之前，就在城市街頭和鄉村，在前線和衞戍區，在邊疆區甚至 

國境之外的相鄰地區，經歷了頭腦和靈魂中的大眾社會主義革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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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917年（以及此後），布爾什維克將會想方設法宣稱社會主義革命的 

全部劇目都歸自己所有，實際上，他們確實在相當短的時間裏幾乎實 

現了壟斷。I■革命」降臨到列寧頭上，而事實證明，他已經準備好抓住 

這個機會，即便布爾什維克核心圈中有許多人反對。

斯大林在1917年的作用是個有爭議的話題。尼古拉•蘇漢寂 

（NikolaiSukhanov，希梅爾（Himmer）），對革命事態的發展無所不記的 

褊年史家，本人是社會革命黨成員，妻子是布爾什維克。他的解釋稳 

是讓人印象深刻，稱1917年的斯大林「灰暗模糊，不時發出一縷黯淡的 

光，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關於他，真的再沒有甚麼好説的」。11蘇漢詰 

夫在1920年代初發表的説法完全弄錯了。斯大林深度參與了布爾什絶 

177 克領導層最核心圈子中的所有討論與行動，在政變臨近和隨後發生的時

候，在事態最緊張的時候，都可以見到他的身影。「以前我從來沒有見 

過他那個樣子！」達維德•薩吉拉施維里（David Sagirashvili ＞生焚1887 

年），一個同樣來自格魯吉亞的社會民主黨人回憶説，「他辦事很少會那 

麼匆忙和焦躁，正常情況下，他不管做甚麼都非常鎮定。」，2尤其是， 

斯大林是布爾什維克宣傳機器中一個強大的聲音。（儘管有很多議論， 

而且大多是負面的，説他在紛亂的1905至1908年參與過「剝奪」，但是 

在地下工作中，他其實從一開始就是鼓動家和宣傳家。）1917年五-節 

那天，他寫道，「自從交戰國掠奪成性的資產階級把世界拖入血腥屠殺 

以來，已經快要三年了。厂一這是他典型的煽動性社論之一。"他對 

黨內圈子和公眾發表了一次又一次演講，其中許多都刊登在報紙上。 

斯大林經常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報紙撰稿，而經他之手發表的文章更 

多。“從8月到10月這段最關鍵的時期，他在《真理報》以及臨時代替 

它的《無產者報》和《工人之路報》上發表了大約40篇重要文章。”-下 

子寫了那麼多文章，這和他在戰爭開始後將近三年的沉寂形成了群明的 

對照。他的文章強調以蘇維埃的名義奪權的必要性。以蘇維埃的名義 

奪權，在列寧看來，就意味着權力掌握在布爾什維克手中。

“課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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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填補巨大的空白，就要重建新的權威和可以正常運轉的公共機 

構。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而讓任務變得更加艱巨的是，當時戰爭還在 

進行。由此似乎可以得出意料之中的結論，即應該實行新的專政。但 

是，就像國家不會一下子實行民主一樣，它也不會一下子陷入專政。專 

政也得要建立和維護。除了有效的治理工具和積極的鎮壓措施，現代的 

專政，即少數人以多數人的名義進行的統治，不僅需要把群眾結合成一 

個統一的整體，還需要一套強大的象徵性劇目和信仰體系。"在國家幾 

近崩潰的情況下，就如同1917年的俄國，要是認為可以在迅速蔓延的混 

亂中，建立起一種強勢的現代的專政，這種想法——或者恐懼——只能 

説是不切實際。不過，對於布爾什維克政權來説，關鍵在於，俄國的權 

力集團一直在尋找救星。為了阻止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而做出的種種努 

力，尤其是圍繞最高總司令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將軍所做的努力，結果 

都適得其反，對於加強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1917 

年二月革命後群眾參與的結果，既和戰爭以及士兵心態的基本結構有 178

關，又和反革命的幽靈有關，這一點與178$年後的法國革命頗為相似。

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説，人們對反革命的擔憂是天賜良機。

自由和穩定的權威

俄國的憲政革命又一次獲得了廢黜專制君主的機會，而且這一次不 

同於1905至1906年。不過，臨時政府從誕生之日起，就籠罩在不祥和 

非法的陰影中。當時，尼古拉二世已經同意讓位給13歲的阿列克謝， 

並指定自己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為攝政。大本營和杜馬主席羅將柯—— 

全都是君主派一望小天使一般的阿列克謝能讓國家團結起來，同時 

也可以義他們放開手腳。但沙皇再次諮詢了自己的宮廷醫生，確認血 

友病無法治癒，而且那個病弱的男孩一旦登上皇位，尼古拉就要被流 

放，父子離散；所以作為父親的沙皇，衝動之下就剝奪了阿列克謝繼承 

皇位的權利，直接指定米哈伊爾繼位。17可是按照1797年的繼承法，沙 

皇皇位只能傳給他的合法繼承人，在這裏就是尼古拉二世的長子，而像 

阿列克謝這樣的未成年人，是沒有權利放棄皇位的。出指定米哈伊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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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繼位不僅不合法，而且根本就沒人想過，應該徵求大公的意見；3月 

3日，在彼得格勒與米哈伊爾大公倉促舉行的峰會上，立憲民主囂（卡 

傑特）領袖帕維爾•米留可夫強調傳統的重要性和維護國家的必要性 ， 

主張保留君主制；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當時是杜馬的左翼代表，强 

調民眾的情緒，敦促米哈伊爾放棄繼位。“米哈伊爾在聽取了他們的意 

見後，經過反覆考慮，決定只有在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要求他繼位的情 

況下，才會接受皇位。”就這樣，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始於將領而終於政 

治家，俄國事實上變成了一個共和國。兩名法律專家匆匆起草了I■退位J 

宣言，米哈伊爾大公在宣言中將「全部權力」轉讓給臨時政府，儘管他 

根本沒有權利轉讓。在政權更迭的混亂中，並非沙皇的米哈伊爾•羅 

曼諾夫的「退位」宣言，成了支撐未經選舉的臨時政府的唯一「法令J。” 

實質上，革命必然會違反具體的法律條文。但就上述情況而言， 

179 11人實際上都是58歲的米留可夫（他本人掌管外交部）精心挑選的，他

們所取代的 > 不僅是空心化的君主專制，還有杜馬——而他們正是來自 

杜馬之中。22這不是因為杜馬已經不合法了。到1917年3月為止，大都 

分前線士兵即使對杜馬不信任，也還是認可的。23杜馬是有缺點，但意 

些年來與君主專制的鬥爭已經為它贏得了一些聲望。有些杜馬成員在 

休會後成心挑釁沙皇，繼續召開會議。但臨時政府第一次會議（3月2 

日）紀要草案表明，聚集起來的這部分杜馬代表，考慮援引沙皇政府基 

本法中臭名昭著的第87條的規定，撇開議會進行統治；而立憲民主囂 

人曾為此猛烈抨擊過斯托雷平。第一次會議紀要還特別説明：「屬於君 

主的全部權力不應當看作是移交給了國家杜馬，而應當看作是移交給了 

臨時政府。」"實際上，臨時政府所要求的既有立法權，又有行政權， 

也就是要求把從前的杜馬（下院）、國務會議（上院，已經根據政府法令 

取消了）、大臣會議（行政機關，已經根據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詔害解做 

了）和很快就退位的沙皇的各項權力集於一身。臨時政府起初是在杜馬 

的塔夫利達宮開會，很快就換到內務部，接着又換到金碧輝煌的瑪麗亞 

宮，那是從前大臣會議和國務會議召開正式會議的地方。與會者很少 

的杜馬「私人」會議（仍由米哈伊爾•羅將柯主持）一直開到1917年8月 

20日，臨時政府的部長們有時會不辭勞苦，跑到塔夫利達宮，和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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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的杜馬成員私下聊天。但立法機關根本不存在。杜馬成員請求讓 

立法機關合法地恢復運行，米留可夫和臨時政府的其他人不同意。25

這是怎麼回事？臨時政府並不是一幫好心好意但是被前所未有的經 

濟崩潰和布爾什維克的婦動活動搞垮的倒霉蛋。長期以來，舊制度內 

部的叛逆分子一直在要求君主立憲，要求成立一個「負責的」政府，即 

成立一個以議會多數派為基礎的政府，可他們一旦得勢，立馬就成立 

了另外一種懸在半空的中央政府。當3月2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達宮葉 

卡捷琳娜圓柱大廳首次公佈臨時政府的全體成員名單時，有人突然插 

了一句：I■誰選了你們？」「俄國革命選了我們」，米留可夫回答説，並 

鄭重表示，「一旦由人民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對我們説，希望把我 180

們的位置交給其他更值得信賴的人」，那他們就會讓賢。26根本沒有人 

選他們，關鍵是，人們根本就沒有機會不去選他們。不錯，這個自封 

的政府的確承諾，「立即籌備召集以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的投票 

為基礎的立憲會議，並由它來決定政府形式和國家憲法」。這個政府還 

説，它沒有「絲毫以軍事形勢為藉口，設法拖延兑現那些改革措施的想 

法」。這樣一個通過普選產生的立憲會議一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政府 

才是I■臨時的」一似乎讓杜馬成了累贅。27但是在臨時政府存在的八個 

月裏，反覆説了四次（3月、5月、7月、9月），都沒有召開立憲會議。 

時局艱難不能作為不召開的理由。（1848年，法國的七月王朝垮台後不 

到四個月就召開了立憲會議。）相反，米留可夫和立憲民主黨故意阻撓 

立憲會議的選舉，因為他們私下十分擔心「厭戰的」士兵和水兵的投票， 

農民群眾就更不用説了。28無憲法可依的立憲主義者並不想要選舉。二 

月革命是自由派的政變。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一些古典自由主義者，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嚷 

嚷着要自己掌權，現在他們有權了，或者説，看似有權了。” 36歲的克 

倫斯基是首屆臨時政府中唯一的社會主義者，他先是擔任司法部長，然 

後是陸海軍部長，最後是總理，儘管他在1917年以前沒有擔任過任何 

重要的行政職務。他在日後寫道：「由於皇帝退位，政府機關的整個機 

制都被破壞了。」抻的確如此，但是，在贊成結束君主制的人當中，克 

倫斯基最積極。另外，臨時政府還故意煽動俄羅斯國家的解體。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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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4日，臨時政府非但沒有從正在解散的沙皇警察中設法保住〜支 

治安力量一當時首都的警察機關已被洗劫一空一反而正式撤銷了警 

察局和保安處，並把憲兵隊的軍官重新安排到軍隊。但是，新成立的 

準備代替警察的「民兵」絲毫不起作用：搶劫和社會崩潰的現象蔓延開 

來，結果傷害的不僅有富人，還有窮人，同時也抹黑了民主事業。m （可 

想而知，有些民兵組織的首領就是從前的罪犯，他們在動亂中逃了出來 

181 或者被放了出來。）1917年3月5日，臨時政府解除了所有省長和副音 

長的職一他們幾乎是清一色的世襲貴族——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打 

擊「特權」，另一方面是為了預防「反革命」。這些省級行政官員，有些 

已自動辭職，有些已在當地被捕。不過，大部分省長都參加了新的臨 

時政府的就職儀式，只是事實上被當作變節分子對待。32臨時政府沒有 

任何地方分支機構，沒有人理睬它派往地方管理部門的「委員」。與此 

同時，那些地方部門乘機出面管理，可接着，往往就會被經濟和管理上 

的混亂壓垮。「舊制度」中唯一保存下來的主要公共機構是政府的各個 

部委以及軍隊。但中央的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蕩然無存，更要命的 

是，在克倫斯基主政時期，臨時政府還搞亂了至關重要的軍隊。33

新俄國有一條不容忽視並且唾手可得的組織原則，那就是I■革劍 

這顆指路明星。米留可夫決定不把杜馬作為政府根基，這讓通過選舉 

產生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有了可乘之機，扮演起議會的重要角色。彼得 

格勒蘇維埃——它的再次出現刺激了臨時政府的成立一在塔夫利達 

宮的影響越來越大，而塔夫利達宮是沙皇制度反對派的象徵，是當選 

代表的象徵。"作為代議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混合物（好似雅各賓俱集 

部），成員數量最後達到三千多人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在人們的期戰 

得越來越激進的情況下，努力不辜負民眾的委託，然而最終就像我們 

看到的，還是沒有成功。第實際上，在臨時政府還沒有宣佈成立的時 

候，衞戍部隊的士兵在接到杜馬軍事委員會要求他們返回附近兵營並  

遵守紀律的命令後，曾在1917年3月1日闖進蘇維埃的一次會議提出要 

求。憤怒的衞戍部隊士兵起初是打算向杜馬反映自己的要求，卻遭到 

粗暴的拒絕。扬|■我不知道該和誰聯繫，也不知道該聽誰的，」有位士兵 

代表在那天向彼得格勒蘇維埃指責軍事當局，「甚麼都不清楚。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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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白一點。」”後來被稱作「一號命令」的文件，授權「由基層士兵選 

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裁決官兵之間的關係，這就等於取消軍隊 

的正規紀律。事實上，叛亂的衞戍部隊已經在這樣做了。現在，前線 

的士兵和水兵，從法律上講，只有在接到的命令被認為同蘇維埃的法 

令不存在衝突的「範圍」內，才服從他們的軍官和臨時政府疽8 3月9日，182 

尼古拉二世曾經問過被派去説服沙皇退位的兩名君主派代表之一、新 

任陸海軍部長亞歷山大•古契科夫，那樣退位會不會引起甚麼不良的 

後果。現在，軍隊的「一號命令」公佈的時候，古契科夫才聽説有這麼 

回事。他打電報給前線大本營的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報吿説［■臨時政府 

沒有任何實權，它的命令只有在蘇維埃允許的範圍內才能得到執行」， 

而蘇維埃則控制了「部隊、鐵路、郵政和電報」。古契科夫建議缺乏權 

威的政府集體辭職。39

臨時政府一共存在了237天，其中有65天花在組閣上（這比前後4 

個內閣存在的時間都要長）。還有一個困難在於，蘇維埃的實際權威也 

被普遍高估了。士兵委員會並不認為自己隸屬於蘇維埃。3月5日，臨 

時政府和蘇維埃聯合發佈「二號命令」，明確否認謠傳的選舉軍官的權 

利，重申了維護軍隊紀律的必要性，但「二號命令」沒有效果。"托洛 

茨基有個著名的説法，稱上述局面是「雙重政權」，但它更像是［■雙重自 

命政權」：一個是臨時政府，沒有立法機關，也没有有效的執行機關； 

另一個是彼得格勒蘇維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臃腫的準立法機關，而 

且它本身在法律上也沒有得到認可。

此外還存在第三個集團，即右翼政治集團。君主專制失敗，臨時 

政府取而代之，對於這一極為引人注目的事件，右翼政治集團一開始 

是接受的，但在抱有希望的同時也惴惴不安。41二月革命期間，約有 

4,000名「舊制度」的官員被捕，其中許多是自首的，為的是免於被成群 

结隊的人撕碎。實際上，流血事件相對來説是比較少的：受傷的大概 

有1,300人，死亡169人，基本上都是在喀琅施塔得和赫爾辛基的海軍 

基地，那裏的普通水兵對軍官動用了私刑（因為有傳言説他們有叛國行 

爲）。不過，二月革命後的報刊對右翼組織的攻擊升級，革命者襲擊了 

最臭名昭著的極右翼組織黑色百人團的辦事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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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一些右翼組織的印刷所，佔為己用。）尼古拉二世退位後沒幾週時 

間，弗拉基米爾•普利什凱維奇一1905年右翼組織俄羅斯人民同题 

的創始人之一和暗殺拉斯普京的同謀之------就在一本以打印稿的形式

廣為流傳的小冊子中承認：「舊制度不可能恢復了。」"然而到了 1917年 

7月，極右翼勢力又站穩了陣腳，普利什凱維奇特意列了一份名單，上 

183 面有俄國猶太革命者的真實姓名，並要求解散彼得格勒蘇維埃，成紺

「怯懦的」臨時政府。邳而在不太極端的右翼，許多人不無道理地認為， 

自己在尼古拉二世的垮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新秩序中理 

應擁有一席之地，但是由貴族和地主、商界精英、教會官員、沙皇時代 

的國家工作人員、右翼軍官和形形色色自封的愛國者組成的各種社團， 

在1917年二月革命後，很難被新秩序接納。相反，傳統的保守派僅僵 

因為行使了合法的結社權就被指控為「反革命」。44權力集團中的大多數 

人還是想繼續擁護二月革命的，但那樣做實際上不被允許，結果，對他 

們的指控就變成了説甚麼就來甚麼的預言。

接下來還有帝國。沙皇的多民族制度剛被取消，帝國的許多複疆 

區就宣佈自己是「在一個自由的俄羅斯中擁有自治權的」民族單位（不是 

省），但它們接連發給首都臨時政府的急電往往得不到回覆，於是，道 

些褫疆區就開始慢慢走向事實上的獨立，比如芬蘭、波蘭、烏克蘭、髙 

加索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大家都覺得，」馬克西姆•高爾基在1917 

年6月寫道，I■俄羅斯國家就像波濤中一艘破舊的駁船，正沿着它接缝 

的地方開裂，然後分崩離析。」”

當然，對於許多人來説，這種削弱的過程也是解放的過程。1917 

年5月1至11日，已經停擺的杜馬中的穆斯林集團召開了全俄第一次移 

斯林代表大會一此舉是為了體現宗教和社會的團結——來自全國各地 

和各政治派別的與會者約900人（是預期人數的兩倍），只有為數很少 

的穆斯林布爾什維克活動家拒絕出席。大會先是誦讀《古闌經》經文， 

接着，臨時政府內務部國外宗教局局長S.A.科特拉列夫斯基教授（S. A 

Kothrevsky）發表講話，承諾信仰自由和發展民族教育，同時呼籲建立 

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不是以不同的民族區域單位為基礎的聯邦制國家 。 

許多穆斯林代表都表示失望。有些穆斯林代表，特別是鞭鞄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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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主張建立一個由所有講突厥語的民族組成的單一國家（由鞋靱人 

主導）；少數持泛突厥主義觀點的代表拒絕講俄語，雖然沒有哪一種突 

厥語是所有代表都能聽懂的。關於國家的組織形式，最終決議帶有折 

衷性質：「最能體現俄羅斯各穆斯林民族利益的政府結構，應該是以區 

域自治為基礎的聯合（聯邦）共和國；對於沒有領土要求的各穆斯林民 184

族來説，應該得到的是一個以民族文化自治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在 

主張婦女擁有平等的繼承權、反對多妻制的投票中，雖然有二百多名代 

表簽署了抗議書，可還是通過了，結果，俄國成了第一個這樣做的穆斯 

林人口大國。46

自由肯定是讓人陶醉的。47帝俄的全體臣民取得了突破，有了種種 

前所未有的、與社會地位無關的公民權利：結社和出版自由、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地方機關選舉的普選權一於這些權利，以律師和知識分 

子為主的臨時政府作了詳細的法律規定。48克倫斯基喜氣洋洋地宣佈， 

俄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從歐洲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變成 

了歐洲「最民主的政府」——而他説得對。49但缺乏看效治理機構的自由 

终歸是不會長久的。它會招來各種各樣的冒險家和自封的救星。5°二月 

革命的自由的狂喜，僅僅過了幾個月，就變成了對「穩定的權威」的極 

度渴望。贝到了 1力7年夏天，立憲民主黨中許多著名的古典自由主義 

者都與傳統的右翼分子和極右翼分子一樣，把俄軍最高總司令拉夫爾• 

科爾尼洛夫將軍看作是救星。

科爾尼洛夫，1917年的時候47歲，身材矮小，瘦削而結實，臉長 

得像蒙古人，與中等個頭、體格健壯的39歲的朱加施維里一斯大林有 

很多相似之處。科爾尼洛夫也是平民一和列寧與克倫斯基這兩個小責 

族不同一而且也出生於帝國的邊遠地區，具體來説，是出生於額爾齊 

斯河（鄂畢河的支流）岸邊的烏斯季一卡緬諾戈爾斯克（厄斯克門）。* 

他的父親是哥薩克，母親是一個受過洗的阿爾泰地區的卡爾梅克人（卡 

爾梅克人是突厥人、蒙古人以及其他被蒙古霸主征服的部落混合而成

譚註：位於今哈薩克斯坦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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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在帝國哈薩克草原的牧民中成長為一名東正教教徒。但是和斯 

大林努力淡化自己地道的格魯吉亞人身份並融入俄羅斯的環境不同，作 

為半個俄國人的科爾尼洛夫樂於張揚自己的異族身份，他的身邊簇雌 

一群土庫曼衞兵：身披紅色長袍，頭戴高聳的皮帽，佩彎刀，用麴 

語（科爾尼洛夫的突厥語説得非常流利）稱呼他們的首領為大波雅蘭• 

科爾尼洛夫還有一點跟斯大林不同，那就是他上過俄羅斯帝國的軍校。 

他也是一名優等生，幾次被派往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任職，他從那農 

率考察隊到過阿富汗、中國新疆和波斯；他後來又畢業於聖彼得堡的題 

185 參軍事學院。1903至1904年，斯大林幾番進出高加索的監獄和西伯利

亞的流放地，科爾尼洛夫則被派往英屬印度任職，他在那裏以學習語言 

作幌子，準備了一份目光敏鋭的關於英屬殖民地軍隊情報的報吿。依 

日戰爭期間，斯大林在格魯吉亞的鎰礦煽動造反，科爾尼洛夫則因為在 

滿洲的陸戰中表現勇敢而獲得了勳章，之後，他就任俄國駐中國的武官 

（1907-1911）。在中國，他又一次在馬背上到處旅行考察，結識了年豊 

的中國軍官蔣介石。後來，蔣介石統一了憲政革命失敗後的中國，並 

統治了約20年時間。睿智而勇敢的科爾尼洛夫跟蔣介石非常相似。世 

界大戰期間，科爾尼洛夫指揮一個步兵師，並晉升為少將。1915年， 

科爾尼洛夫在掩護布魯西洛夫撤退時，做了奧匈帝國軍隊的俘虜，但他 

在1916年7月設法逃脱並返回俄國，獲得廣泛的讚譽和沙皇的接見。 

「他總是身先士卒，」布魯西洛夫在提到自己的下屬在戰場上的表現時説 

道"所以在這方面，他贏得了手下的尊重與愛戴° J52

科爾尼洛夫的成長軌跡恰好與克倫斯基相反。後者的家庭來自依 

國中部的辛比爾斯克，和烏里揚諾夫家是同一個地方。「我（和列寧）出 

生在同樣的天空下，」克倫斯基寫道，「從同樣的高高的伏爾加河岸邊， 

我看到的是同樣的無垠的地平線。」克倫斯基的父親是教師，曾短期搪 

任過列寧以及列寧哥哥亞歷山大就讀的中學的校長；而列寧的父親作為 

辛比爾斯克省的督學，在老克倫斯基把家搬到塔什干之前就認識他。免 

列寧似乎準備像父親一樣，努力學習，拿到法學學位（喀山大學），松 

後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可結果卻被開除了。與之相反，比列寧小11歲 

的克倫斯基，完成了法學學位的學習（聖彼得堡大學），並獲得一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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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工作，擔任1905年沙皇政府鎮壓活動受害者的法律顧問，而且他 

那時已經加入社會革命黨。在臨時政府中，幾乎只有克倫斯基不害怕 

群眾。他培養了一種跟君主派類似的個人崇拜，使自己成了「人民領袖」 

{vMnawda}—有點兒像公民之王。「在最風光的時候，他可以把震 

撼人心的巨大的道義熱忱傳遞給人們，」維克托•切爾諾夫寫道，「他可 

以讓他們笑，讓他們哭，讓他們跪倒，讓他們高飛，他自己也完全沉浸 

在當時的氣氛中。」"匍匐在地的士兵和其他人一邊熱淚盈眶地禱吿， 

一邊親吻克倫斯基的衣服。55他開始習慣於穿着半軍事化的服裝——托 

洛茨基和斯大林後來也採用了這種式樣——然而克倫斯基沒有把自己比 

作拿破侖，而是比作米拉波伯爵（Mirabeau），法國大革命期間試圖走中 186

間道路的那位深受民眾歡迎的演説家。（米拉波1791年因病去世，他的 

葬禮同時也是巴黎先賢祠的落成儀式。可到了 1794年，他的屍體被挖 

出來，墓穴給了讓一保羅•馬拉。）不過，隨着俄國陷入無政府狀態， 

克倫斯基也開始表示，需要有「穩定的權威」。在他主政時期，臨時政 

府開始在公民自由的問題上出爾反爾，釋放並重新起用了許多被捕的沙 

皇時代的內務部官員，但「穩定的權威」仍未找到。您因此，科爾尼洛 

夫的吸引力急劇上升。「馬背上的男子漢」、俄國革命的拿破侖之類的美 

譽，紛紛落在這位卡爾梅克救星的頭上。57到頭來，事實證明，軍事I■反 

革命」的想法------ 方面反映的是希望，另一方面反映的是恐懼要

比它實際上的可能性更為有力。

列寧的幫手

1917年，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在組織上還顯得比較混亂，但在街頭 

戰鬥中卻十分強悍。％現在，布爾什維克聲稱擁有約2.5萬名成員，這 

一數字無法核實（因為加入的方式往往不太正規），但核心積極分子有 

近1,000人，高層領導可以坐滿一張會議桌（如果他們沒有被流放或關進 

監獄的話）。儘管如此，布爾什維主義還是在二月革命後成了首都的群 

眾現象：在彼得格勒小涅瓦河沿岸的兵工廠和機器廠，在法俄共同開辦 

的大型造船廠，在雜亂無序的普梯洛夫工廠，在彼得格勒的維堡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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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了大量的產業工人，他們受到布爾什維克密集的鼓動攻勢的影备 

換句話説，工人的激進情緖同布爾什維克黨的激進立場密切相關。尤 

其是維堡區，實際上成了一個自治的布爾什維克公社。电

布爾什維克黨部一斯大林也藏在那裏——起初設在一座「徵用的］ 

新藝術運動風格的公館裏，屋內有枝形吊燈，還配有非常不錯的車庫。 

公館的地理位置極佳，不僅靠近維堡區，而且就在冬宮對岸。那座大 

院是從馬蒂爾達•克舍辛斯卡婭那裏強佔的，她出生在波蘭，是鮪 

馬林斯基皇家劇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員，之所以能有這座宅邸，要多葛 

她的幾個情夫：尼古拉二世（當時他還沒有結婚），與此同時還有羅曼 

諾夫家族的兩位大公。60 （她後來聲稱在公館的花園裏認出了布爾什纜 

克亞歷山德拉•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柯倫泰穿着她沒有带走的 

187 貂皮大衣。）”這種強佔別人房屋的行為是非法的，但臨時政府沒有瞽

察，所以很難管治。在監獄裏建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同割 

強佔了已故的彼得•杜爾諾沃從前的一處別墅，就在緊鄰維堡區工麻 

的一個漂亮公園裏。62除了維堡，布爾什維主義還在波羅的海艦隊發展 

了幾個重要的據點。波羅的海艦隊駐紮在赫爾辛基和彼得格勒附近的 

喀琅施塔得，容易受到布爾什維克（以及無政府主義和工聯主義）鼓動 

家的影響。而在布爾什維克鼓動家夠不着的地方，比如烏克蘭的工廠 

和黑海艦隊，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群眾並不認同布爾什維克黨。在願 

的農村地區，布爾什維主義在整個1917年基本上都沒有甚麼影響（在參 

加全俄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1,000名代表中，可以確認為布爾什維克 

的大概有20人）。仞同時，在1917年的時候，全俄穆斯林布爾什維克也 

只有一二十人。64不過，布爾什維克的據點具有戰略意義，比如首都、 

首都術戍部隊以及首都附近的戰線。

布爾什維克必須爭取自己的地位，而他們的確在一些巴掌大的地區 

做到了這一點。在那些小得可以親耳聽到斯大林等人不知疲倦做宣博 

的地方，布爾什維主義擁有無敵的招募手段：萬惡的戰爭，以及關於富 

人對窮人的階級剝削的萬能解釋，這種解釋產生了超乎想像的共鳴。 

不過，戰爭並不會使布爾什維克穩操勝券。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茂 

時政府的選擇不僅是不退出戰爭，而且還在1917年6月發動了一次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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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重的攻勢。砧這一決定給了那些最激進的政治力量機會，列寧使布爾 

什維克黨振作起來，準備從中獲益。

流亡蘇黎世期間，住在香腸廠附近一個獨立房間裏的列寧，曾經號 

召在戰爭中打敗自己的祖國，但他沒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反倒在1917 

年3月，作為沙皇統治的受害者成了臨時政府大赦的對象。不過，他沒 

有獲得返回國內的正式許可，因而仍舊困在德軍戰線的後方。66為了回 

到俄國，他冒着被指控為德國奸細的危險，通過中間人暗中向德國求 

助，而正是那項可怕的罪名，極大地削弱了沙皇的專制統治。"柏林方 

面為了推翻臨時政府，迫使俄國按照德國人的條件退出戰爭，此時正在 

用大把大把的金錢資助俄國的激進分子，尤其是社會革命黨人，所以 

對於幫助這位狂熱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一個叫列寧的鞋靶人」——很 

感興趣。68不過、，雙方都不想背上為敵對的德國人效力的罪名，因此， 

列寧穿越德軍戰線回到俄國時乘坐的是所謂鉛封列車，也就是説，他 

的車廂是鎖上的，而且一路上都是由中立國瑞士的中間人與德國當局 188

打交道。列車於1917年3月27日（俄曆）從蘇黎世出發開往柏林，然後 

又開往波羅的海海岸。列車上有32位俄國僑民，其中19人是布爾什維 

克（包括列寧、他的妻子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他從前的法國情人 

伊涅薩•阿爾曼德、季諾維也夫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其他一些 

激進分子。晩社會民主黨中的孟什維克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德不想冒 

險，害怕沒有得到臨時政府的允許就和德國人達成交易，背上叛國的罪 

名（這些孟什維克最後搭乘的是一趟比較晚的列車）。"在這樁交易中， 

列寧唯一的義務就是去鼓動釋放被俄國扣留的德奧兩國的平民。他對 

於利用德意志帝國的後勤援助和經費去顛覆俄國並不感到愧疚；他還 

預見到德國國內也將因戰爭而爆發革命。列寧從未承認接受德國金錢 

的事實，但他不是德國奸細；他有自己的盤算。71列寧讓那些布爾什維 

克商量一下，萬一按照臨時政府的命令，他們在俄國邊境被拘押並受 

到審訊怎麼辦，不過，這些擔心沒有成為現實。”（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未被允許進入俄國，因為他持有的是奧匈帝國護照，是敵國的 

臣民。）法國是俄國的盟友，法國大使從本來可以阻止列寧回國的外交 

部長米留可夫那裏聽説了這件事。他憂心忡忡，認為那位布爾什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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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的到來，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新的危險。”但是在彼得格勒的芬雕 

站（位於「布爾什維克公社」維堡區），列寧沒有被逮捕。他是在1917年 

4月3日，即復活節的第二天夜裏11:10到達那裏的。列寧登上了一職 

甲車的車頂，在專門裝上輪子的聚光燈下，對車站的一大群工人、土兵 

和水兵發表了演説，那些人都是頭一次見到他。 ’、

在廣袤的俄羅斯帝國，知道列寧的人很少。"在幾十萬個村莊中， 

有許多是到4月和春季解凍的時候才聽説了二月革命* 。列寧4月3日 

回來的時候，正趕上俄國國內開始出現大規模強佔土地的現象，那是 

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不曾聽説的。世界大戰前夕，俄國農民已經麟 

了包括森林和草場在內的大約47%的帝國土地。他們在農奴解放後的 

40年，尤其是從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開始，常常作為集體（村社）， 

有時也作為個人，從責族手裏購買土地。”但是，即便貴族的土地佔有 

量已經減少到與農民大體持平，他們的人數也只佔總人口的2%，而農 

189 民要佔80%。"農民對重分全部土地的期待非常強烈，戰時的沙皇政府 

助長了這種期望：沒收生活在帝俄境內的德意志人的土地，而那些土地 

據説是要分給作戰勇敢的俄國士兵或者沒有土地的農民的。軍隊自作 

主張，承諾會給獲得動章的士兵免費分配土地，結果有傳言説，到戰 

爭結束，所有士兵都會分到土地。”沙皇政府在戰爭期間沒收的耕地繼 

共超過1,500萬英畝f，這些耕地是以極少的補償甚至無償從帝國最能聲 

的一些農民那裏沒收的，1916年嚴重的糧食短缺和1917年的麵包騷簡L 

與此不無關係。"現在，農民開始有樣學樣，以他們所謂「土地平分也 

（Black Repartition）的形式，強佔耕地 ' 役畜和農具。臨時政府想要阻止 

這種行為，表示土地改革問題要等到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再作決定 。 

實際上，甚至在強佔成了一種群眾現象，而臨時政府根本無力阻止或扭 

轉這種趨勢的時候，臨時政府仍然拒不同意農民對土地的無償徵用 。

多年來，農民為實現斯托雷平的夢想——成為獨立、富裕、擁獄 

型私有農莊的自耕農階層——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在1917至1918年的

*編註：二月革命（俄曆2月23日）發生在1917年3月8日。

T编註：約607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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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幾乎一夜之間就化為泡影，沒有任何抵抗；相反，許多農民還故 

意縮小自己農莊的規模。”就連一些比較小的私有農莊也在重新分配土 

地。村社重申了自己的權威。8°農民們一邊幹着違法的事情，一邊滿嘴 

的權利和公民身份。8,貴族莊園成了主要的攻擊對象。那些莊園在世界 

大戰期間之所以能夠維持下來，許多時候只是因為它們能從43萬戰俘 

中招到勞工，而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後，倘若哪個莊園因為缺少人手而 

閒置了，那按照農民的邏輯，佔有它就是合法的。”實際上，強佔土地 

的事情有很多都不是一下子發生的；相反，農民們説的是貴族「多餘的」 

土地，是把「擂荒的」土地復耕——結果就越佔越多。但因為農民佔地的 

現象大多是整個村子以集體的名義進行的，在這樣的行動中，大家都有 

責任，大家瓜分搶來的東西，裝到自家馬車上，所以聚集起來的農民通 

常會變得和現場最激進的那些人一樣激進。激進分子總是催促鄉親們多 

拿一些，甚至把莊園主價值不菲的房子燒掉。收割機和風揚機太大，拿 

不走，才被留下，有時也會搗毀。至於禽畜，農民們常常把烤爐燒熱， 

殺雞宰羊，擺下豐盛的宴席。83但到頭來，並不是所有的盧民都能夢想 

成真：大概有一半的農民村社從革命中没有得到一點土地，而在農民真 190

正「得到」的土地中，大部分都是他們已經在租用的。有學者估計，直到 

1920年代，仍有大約11%的貴族地主在管理自己剩下的土地。鼾不過， 

那也意味着絕大多數貴族地主的土地被「剝奪」了。農民不再給大地主交 

租，他們總共「剝奪」了大約5,000萬英畝*的貴族土地 。85

相比於這一巨變——農民自己的革命一列寧不過是單個的人。但 

他在1917年的作用非常關鍵。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歷史的演進是分 

階段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因此，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必須先發展資產階級一資本主義社 

會階段。幾乎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認為革命會最終朝着社會主義方向 

前進，但問題是在甚麼時候：他們激烈爭論的是，「資產階級」或I■民 

主」革命階段是已經完成，還是要繼續進行，以便為社會主義革命作好

編註：约2,023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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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列寧並沒有打算馬上就躍進到社會主義 > 因為那樣做會褻湖 

明；而是主張不等到資產階級革命有充分的發展5現在就奪取政權，鬣 

而加快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伐 這一點5他後來稱之為「一隻腳踏您 

社會主義」。血

在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俄國局 「俄國」是與流亡國外的人世 

如列寧）相對的一導人是32歲的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i 

Shlyapnikov）和27歲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Skryabin）），他們（特別是莫洛托夫）對臨時政府不屑一顧，認為它是 

反革命。相反，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張，為了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要有條件地支持「民主」革命，也就是臨時政府。1917年3月12日奇 

人從西伯利亞回到彼得格勒，誰也沒有獲邀加入俄國局，儘管斯大林得 

到了I■顧問身份」。（他因為自己的「某些個人品性」而受到指責，這灘 

是指流放西伯利亞期間對待同伴的負面行為。）旳第二天，同列寧一樣 

從一開始就是強硬派並且終生都是強硬派的莫洛托夫被排擠出去，斯大 

林成了俄國局的正式成員，加米涅夫成了《真理報》的編輯。關加米涅夫 

和斯大林立即調整《真理報》的方向，從完全否認臨時政府，轉向舆之 

進行帶有機會主義性質的合作。他們認為臨時政府是注定要滅亡的， 

但同時也肩負着重要的歷史任務。這讓身在遠方的列寧十分憤怒。他 

的第一封憤怒的來信，經刪改後刊登在《真理報》上，他的第二封來信 

乾脆被壓下來沒有發表。明但接着他就回來了。

191 列寧在邊境上跟加米涅夫打招呼時笑着責備説：「你們在《真理勒

上都寫了些甚麼？产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布爾什維克的喉舌仍然拒絕 

發表它自己領袖的提綱。1917年4月6日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會 

議，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列寧的提綱。不管怎麼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才剛网閱始，國家需要土地改革，需要退岀戰爭，需要經濟改革，要是 

推翻了臨時政府，無產階級怎麼推動所有這些工作？（就像有布爾什維 

克説的，「民主革命怎麼可能結束了呢？農民還沒有得到土地呢！ J）91

譯註：《列寧全集》第29卷，第4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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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特別指出，富裕農民和城裏的資產階級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進行到底，要為社會主義革命承擔大量的歷史任務。92斯大林認為列寧 

的提綱是「綱耍，其中沒有任何事實，因而不能令人滿意」。卯最後，《真 

理報》以列寧的名義在4月7日發表了十條〈四月提綱〉（約500字），但 

附有加米涅夫的編者按，以表明黨與其領袖的分歧。*

布爾什維克高層不主張強行奪權，彼得格勒蘇維埃更是如此。列 

寧還沒有回到俄國的時候，3月底，蘇維埃的代表們會聚一堂，成立了 

有72名成員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各種各樣的部門，負責糧食 

供應、經濟、外交，從而宣稱彼得格勒蘇維埃對整個俄國的統治權 。 

蘇維埃還保證説，會有條件地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約有一半的布 

爾什維克代表投了贊成票）。” 4月3日，已經是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的 

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派社會民主黨人尼古拉•「卡爾洛」•齊赫澤，代表 

彼得格勒蘇維埃在芬蘭車站從前的沙皇接待室迎接列寧。到了外面， 

列寧指責彼得格勒蘇維埃與臨時政府合作，臨了還高呼「全世界社會主 

義革命萬歲！」接着便坐上裝甲車，去了克舍辛斯卡婭公館的布爾什維 

克總部。在那裏，深夜時分，列寧對圍坐在椅子上的大約70名布爾什 

維克派的成員發表了「雷霆般的講話」。邮第二天，在塔夫利達宮舉行的 

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他重申了自己在〈四月提綱〉中的激進主張， 

認為可憐的俄國資產階級無力完成其歷史任務，俄國不得不加快步伐， 

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有一位布爾什維 

克在發言中把列寧比作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他和馬克思有過激烈的交 

鋒）。另一位發言者稱列寧的提綱是「瘋話」。死就連列寧的妻子、1894 192

年就已經認識他的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據一位朋友説，也表示 

「恐怕，列寧好像是瘋了」一這樣説的一個理由或許是，他不再把她作 

為自己的主要秘書。"然而另一位布爾什維克勸道：「等到列寧熟悉了 

俄國國內的情況，他自己就會拋棄他所有的那些解釋。」蘇維埃中央 

執行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伊拉克利•策列鐵里， 

一遇據理反駁列寧的觀點，一邊伸出橄欖枝，説「不管弗拉基米爾•伊 

利奇的立場可能有多麼不可調和，我都相信我們是會和好的」，這時， 

列寧倚在欄杆上大聲説：「決不！ J'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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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不停地威逼自己的核心圈，有時也會在咯布爾什?徹购 

台上向門外的群眾發表講話。到1917年4月底' 苴柚：克藉质R 

表會議上，大多數人都支持列寧的決議案，這除了忠外?的忠靓卞 

支持自己的領袖，部分原因也在於，有時更為激代表畅 

起了積極作用。他不過，列寧的政策雖然在4月底罕正式通過，网 

於在何時，甚至是否爭取建立蘇維埃政權，而不是完成資產階級民理 

命，布爾什維克核心圈仍然存在分歧。列寧繼績堅持自己的觀阻勇 

求抓住時機；他認為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遠遠落在群眾後面。備在 

後來被證明是對的：發動群眾的確帶動了未來的精英'包括布爾什維克 

領導層。）103與此同時，起初同加米涅夫站在一起的斯大林開始成韌 

寧的重要同盟。

斯大林一直被錯誤地當作「錯過」十月革命的人而沒有受到詔翩 

待。不錯，他好像真的沒有去芬蘭車站迎接列寧的歸來（這或許是醐 

他當時正在參加一個會議，想把孟什維克派的左翼拉到布爾什維克- 

邊）。‘04還有，斯大林對於列寧在4月3日提出的獨樹一幟的激進操 

是抵制的（為此，他在1924年公開作了道歉）。m但是在4月底的雌 

會議上，斯大林作了到當時為止他在布爾什維克正式會議上的第一廟

193

治報吿，與加米涅夫分道揚鏡，站到了列寧一邊。「只有團結一致肅 

才能引導人民走向勝利」，斯大林在《士兵真理報》上談到4月的代表會 

議時寫道。f但斯大林沒有低三下四地屈服：列J寧要求土地國有化， 

斯大林則堅持認為農民應該得到土地----這一立場最終獲得了勝利«知

斯大林摟反對列寧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歐洲內戰」的口號，理由是 

除了土地，群眾還希望和一結果，列寧現在也呼籲立即停戰0髡 

樣，斯大林一面維護自己及他人堅持的立場，一面設法忠於列寧価 

大林成為由九名委員組成的新的中央委員會候選人，而有些聲稱對他*  

常瞭解的高加索同志表7J；質疑 > 這時是列寧為他做的擔保。「我們瞬 

柯巴同志好多年了，」列寧吿訴有投票權的代表仆3説，「我們過去常常

諏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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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拉科夫見到他，在那裏有我們的一個局。他在高加索的活動非常 

重要。他是個好幹部，負責過各種各樣的工作。」，09在中央委員會選舉 

中，斯大林得到97票，位列第三，僅次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他們兩個 

很快都成了逃亡者）。斯大林還取代加米涅夫成了《真理報》的編輯。

作為編輯兼時評家，斯大林有一種本領，能夠用簡單易懂的方式説 

明複雜的問題。很明顯，他為在3月時不同意莫洛托夫的觀點而向他道 

過歉一「你是所有人當中從一開始就最接近列寧看法的」一然後又利 

用他們生活上不分彼此的關係，搶走了莫洛托夫的女友。“°但斯大林 

很快就帶着自己的全部家當一打字機，還有幾本書和衣服，一起裝在 

從酉伯利亞帶回來的柳條箱裏，搬到阿米盧耶夫家。阿米盧耶夫的女 

兒娜佳剛滿16歲，1917年夏末，她因為快要開學而回到家中。斯大林 

從1900年即娜佳出生的前一年開始（在梯弗利斯的時候），就認識阿米 

盧耶夫一家。他待她如同女兒一樣，給她、她的姐姐安娜（Anna）以及 

她們的朋友讀契訶夫的小説（〈變色龍〉、〈寶貝兒〉）。斯大林把自己 

在茜伯利亞無聊、孤獨、絕望的流放生活，編成富有戲劇性的革命故 

事，讓姑娘們聽得着迷。她們叫他索索，而他也用昵稱來稱呼她們。 

她們的母親奧莉加•阿米盧耶娃（Olga Alliluyeva）喜歡斯大林——她可 

能同他有染一H不喜歡自己的小女兒愛上這位38歲的鳏夫。m娜佳 

可能有點叛逆，包括對斯大林，但斯大林也注意到她對家務十分用心。 

不到十個月，他們的戀情公開了。1,3但那都是以後的事情。至於現在， 

斯大林成了黨組織的元老和列寧主義路線的捍衞者。就連托洛茨基後 

來也承認：「為了讓〔布爾什維克〕黨團做好投票的準備，斯大林做了非 

常有益的幕後工作。」他還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口氣繼續説：「在説服一般 

的幹部，尤其是那些外省人方面，他的確有一套。尸4

不過，那年4月在中央委員會嶄露頭角的，除了斯大林，還有32歲 

的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列寧在1917年4月7日終於見到了他本人， 194

並開始交給他各種各樣的任務 > 而斯維爾德洛夫也都出色地完成了。 

斯維爾德洛夫1885年出生，長相文弱，留着稀疏的山羊鬍子，戴眼 

鏡，190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參與過1905年的革 

命活動，當時是在烏拉爾。1917年時，和斯大林相比 > 斯維爾德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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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完全隱身在幕後。他不擅長演説，但説話低沉有力，處事強硬。 

列寧讓他負責一個小的「書記處」，那是在1917年4月黨的代表會議上 

正式成立的。％在關押於沙皇監獄和流放西伯利亞時（1906-1917），斯 

維爾德洛夫就已經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才能，能把流放各地的同伴的真 

名、化名、居住地及外貌特徵記在腦子裏，根本無需把有可能連累他人 

的信息寫在紙上。他還兩次同斯大林合住（在納雷姆和庫列伊卡）噜 

果兩人產生了尖鋭的衝突和某種程度的對立。*但現在 ，兩人在並肩 

工作。事實上，由於他們把高談闊論的工作留給了季諾維也夫那樣的 

演講家，年輕一點的斯維爾德洛夫讓斯大林學到了很多黨建方面的東 

西。在克舍辛斯卡婭公館，只有區區六七名女性辦事員的斯維爾德洛 

夫，在斯大林的協助下，開始着手協調分佈廣泛的各個黨組織的行動。 

他一面接待絡繹不絕的來訪者，一面派人到各省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 

在當地創辦雜誌和招募人員，並在同外省人接觸時展示出靈活的手法。 

斯維爾德洛夫對細節極為關注，事必躬親，同時非常重視具體的行動。 

當然，就像1917年所有的政治運動一樣，布爾什維主義運動也是聃 

哄的。按照1917年的狀況，組織工作的目標不是也不可能是形成一個 

中央集權的、更不要説「極權主義的」政黨，而是在首都的黨代表會講 

上形成一個代表列寧立場的多數派。換句話説，通過操縱規則、説服 

和拉攏，斯維爾德洛夫向自己的幫手斯犬林演示了如何去組織一個忠誠 

的列寧主義派。山

狂熱

列寧的狂熱成了當下（和永久）的傳奇，但在俄國的政治舞台上， 

幾乎人人都活在偏執的暴政之下。米留可夫在杜馬中猛烈抨擊君主專 

制在戰爭中的拙劣表現，他執着於這樣一種看法，即二月革命意味着- 

種要用更成功的方式把戰爭進行下去的普遍意願。因此，他反對土地 

195 改革，反對在取得軍事勝利之前召開立憲會議，甚至拒絕修改沙皇政府 

的帝國主義的戰爭目標，而按照沙皇政府沒有公開的戰爭目標，需要吞 

併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 ' 被德國和奧地利佔領的波蘭，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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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領土。結果這種狂熱造成了和他在1917年3月拋棄杜馬所造成的 

同樣嚴重的損害。至於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的領袖，則是固執地認 

為，革命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因此，他們不顧據説是他們所代表的 

廣大群眾的一再要求，拒絕爭取社會主義。孟什維克派很快就像1917 

年黨員數量增加最多的社會革命黨一樣，與立憲民主黨組成了聯合臨時 

政府。他們這樣做，不只是因為理論的緣故。部分原因也在於，1905 

至1906年的慘痛記憶還縈繞在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的心頭，警吿他們切 

勿走向極端，以免激怒「反革命」。m但孟什維克的領導層堅持這樣一 

條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即社會主義必須等到俄國資本主義有了充分 

的發展，為此，就必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他們抓住「資產階級革 

命」不放，一邊在宣傳中經常敲打「資產階級」，一邊支持「資產階級」臨 

時政府。120

在俄國，從一開始就最能代表溫和派社會主義路線的政治人物是克 

倫斯基，他想把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 

想超越不同的黨派，通過時而朝這個方向，時而又朝另一個方向搖寵， 

來保持左右的平衡。儘管他竭力想使自己成為雙方都不可或缺的人 

物，但可以想見，結果成了雙方都憎惡的對象。⑵布爾什維克在宣傳 

中散佈謠言説，克倫斯基對可卡因和嗎啡有癮，穿女裝，挪用公款—— 

這樣的抹黑運動開始變得有鼻子有眼（甚至連英國陸軍部都信了）。122 

不過，這也讓人想到，克倫斯基起初受到各方人士的廣泛讚賞，其中包 

括羅曼諾夫家族的大公和蘇維埃的領導人。123克倫斯基在1917年的政 

治上的弱點，部分是個人的，部分是結構性的：他不是把自己的命運和 

彼得格勒蘇維埃連在一起，而是和臨時政府連在一起，結果，當臨時政 

府的無能暴露得越來越讓人無法忍受的時候，他自己的威信也蕩然無 

存。"就這樣，用冤家對頭列寧的挖苦話説，克倫斯基就是一個沒骨 

氣的職業I■空談家」一列寧和這位備受關注的領導人幾乎沒有接觸。 

二人的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見面，是在彼得格勒一所軍校召開的全俄蘇維 

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1917年6月3-24日）。克倫斯基的表現，就算不 

能説是全然受制於法國大革命，也是着了魔。’”「法國的1792年是怎樣 

結束的？它是以共和國的垮台和專政者的崛起而結束的，」克倫斯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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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回應列寧時説道——這是指羅伯斯庇爾適得其用 

恐怖政策和拿破侖的崛起，「俄國各社會主義政黨和俄國民主制度的E 

題在於，要防止出現法國那樣的結局，要保住已經取得的革命果實鶴 

保證我們從監獄裏放出來的同志不要再關回去；要保證像列寧那樣-是 

待在國外的人，有再來這裏發言的機會，而不是非得逃回瑞士不可' 

我們必須保證，歷史上的錯誤不再發生°J126

擲出鐵骰子

克倫斯基肯定是信心滿滿。在1917年6月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有 

的選舉中，有投票權的代表共777名，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只有她 

人，社會革命黨285人，孟什維克248人。”只有某種極富戲劇性的事 

件才會逆轉布爾什維克的命運。但是，恰恰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倉 

召開期間，這種驚人的轉變發生了。那是俄軍的一次攻勢。

1917年，最令人費解的或許就是臨時政府為甚麼要在6月決定向同 

盟國發起進攻。俄國的城市到處都是傷殘士兵；由於農業生產混亂， 

由於莫名其妙地犧牲了那麼多男人，由於徵糧•，農村有些地方開始出现 

饑荒。人們可能會以為，臨時政府的官員，尤其是卡傑特那樣的古典 

自由主義者——他們真心實意地崇尚自由——對於利用國家權力去徴 

兵和為了填飽軍隊的肚子而徵糧是深惡痛絕的。⑵但要是這樣想，那 

就錯了。臨時政府不斷宣揚民主，但這並不意味着它一定就聽從士兵 

的反戰情緖，而自從沙皇垮台和「一號命令」頒佈以來，這種情绪已經 

表現得非常普遍。不過，人們仍然期望政治家們至少要留意野心家的 

私心。帕維爾•米留可夫只因説俄國在戰爭中「根本不想奴役或羞辱任 

何人」但還是會「充分信守對盟友的義務」，就在5月2日被迫退出由他 

親自命名的臨時政府（結果克倫斯基成了內閣的顯赫人物）。’29就麒 

個戰爭期間協約國最成功的一次攻勢 ——1916年的布魯西洛夫攻勢， 

197 最終也失敗了。何況德國最高指揮部1917年根本沒打算在東線採取任

何新的軍事行動。無論是誰，只要頭腦正常，怎麼會認為俄國軍隊應 

該或者能夠在1917年發動攻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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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攻勢根本不是因為之前有甚麼計劃。早在1916年11月，西線 

的協約國就在法國的一次會議上，再次向沙皇政府施壓，耍它發動一 

次攻勢一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指1917年春季一以緩解西線戰場的 

壓力。“°尼古拉二世當時是同意的；與實行法治的協約國擁有相同的 

價值觀 > 而且事實上仰慕協約國的臨時政府決心兑現這一承諾。可現 

在，連法國人自己也無力發動攻勢：1917年5月底 > 在攻擊德軍防線失 

利後，法國軍隊發生大規模的兵變，113個步兵師中的49個牽涉其中。 

新上任的司令菲利普•貝當將軍(Philippe Petain)採取的辦法是加強軍 

紀，但他也明白，法軍官兵會繼續保衞祖國，不過也就僅此而已。131

可是，就算沒有協約國不合時宜的施壓，克倫斯基仍然有可能出 

手。就在法國發生兵變之前，俄國的最高總司令米哈伊爾•阿列克謝 

耶夫——他曾力主由克倫斯基出任陸海軍部長——在巡視前線時發現 

軍紀廢弛，600萬至700萬士兵中，擅離職守的快超過100萬了。m但 

阿列克謝耶夫重視俄國對其盟友的義務。他在一份總結高級指揮官的 

看法——他贊成那些看法——的秘密備忘錄中寫道：I■軍隊的混亂對防 

票和進攻同樣有害。雖然我們沒有充分的把握取得成功，但我們還是 

應該繼續進攻。」”3可克倫斯基認為阿列克謝耶夫是個「失敗主義者」， 

因而解除了他的職務，接替的是1916年的英雄布魯西洛夫將軍，而布 

魯西洛夫後來在巡視前線時，同樣發現士氣低落的情況。也當然，希 

里總歸是有的。俄國情報部門推測，奧匈帝國的軍隊十分脆弱，就連 

德軍也熬不過下一個冬天，因此，一擊制勝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如果 

上述的推測屬實，為了在簽訂和約時有發言權，俄國就不能在打敗同盟 

國的過程中袖手旁觀：要是俄軍能在戰場上有良好的表現，協約國就不 

能不認真對待俄國的外交照會。不過，克倫斯基的主要出發點似乎 

在國內政治：他和俄國的一些將軍認為一或者説希望一攻勢會讓 

日淅瓦解的軍隊重整旗鼓並撲滅國內的叛亂。換句話説，俄國軍隊的 

瓦解本身成了發動攻勢的最主要理由。伙常言道，「前線的戰爭會換來 

前後方的安寧」。137

因此，臨時政府的確是心甘情願地把沙皇完全不得人心的戰爭變成 198 

自己的戰耶。當時只是陸海軍部長的克倫斯基來到前線，像尼古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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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前那樣，把軍隊召集起來，聲嘶力竭、慷慨激昂地鼓動士兵為了 

「自由」而發動進攻。不止一個士兵打斷他説，「要是我必須去死，關林 

土地和自由的口號還有甚麼意義？」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鼓動人員湧向 

前線各個團和大約30支城市衞戍部隊，此舉既是為了削弱軍隊，也是 

為了擊敗他們的主要對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鼓動人員。布 

爾什維克向非常願意接受他們觀點的士兵和水兵灌輸了大量淺顯易債 

的激進思想，他們把戰爭説成是為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錢袋子而犧牲 

俄國人的生命。挪「一個鼓動人員门俄軍有個前線將領感嘆道，「就可 

以通過宣傳布爾什維克的理想，攪得整個團不得安寧。」仍而在布爾什 

維克影響不到的地方，則有德國人的宣傳。「英國人，」一名俄國士兵 

拿着一份德國人的俄語報紙《俄國信使報》大聲讀道，「想讓俄國人為了 

英國——到處追求利潤的國家——更大的光榮，流盡最後一滴血。产 

不只是可惡的戰爭——它導致專制制度的突然垮台——還有這場軍 

事攻勢，讓布爾什維克將自己的政黨與俄國最大的群眾組織一前線 

六七百菖士兵——的情緒聯繫起來，從而在「戰壕裏的布爾什維主義J 

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⑷

要把國內的所有問題歸咎於克倫斯基很容易。為了打敗內部的敵 

人，他堅持向外部的敵人發動軍事攻勢，結果讓他這位「革命民主派J 

與沙皇還有從1914年開始這場屠殺的「反動派」成了一路貨色。然而， 

同樣令人吃驚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集團控制的彼得格勒蘇維 

埃，甚至還有經過選舉產生的士兵委員會，都支持6月的軍事攻勢，而 

這樣做違背了他們聲稱自己所代表的士兵和水兵的意願。格魯吉亞孟 

什維克伊拉克利•策列鐵里，因為提出他所謂的「革命護國主義」而成 

了蘇維埃的最高領導人：要是俄軍（設法）繼續打下去，蘇維埃就會傲 

法）對協約國的民眾施壓，通過談判實現I■沒有兼併」的和平。“2社會 

革命黨領導人維克托•切爾諾夫表示支持，蘇維埃一些著名的孟什維 

克也是如此（儘管心存疑慮的尤利•馬爾托夫不支持）。但是，原計劃 

於1917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和平大會沒能舉行： 

英國和法國對「民主的」和平沒有興趣，他們要的是打敗德國。部撤間 

199 「和平」部分不談，策列鐵里的立場——雖然他反對兼併——等於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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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戰爭打下去，這和臨時政府的政策一樣。《真理報》饒有興趣地披露 

了一些私有工廠的戰時盈利數據，並把蘇維埃和臨時政府都説成是「資 

本家先生和銀行家先生」的「執行機關」。心對群眾來説，彼得格勒蘇維 

埃和士兵委員會的立場難以理解：既然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為甚麼還 

要打下去？ "5但更糟糕的是，蘇維埃中的大多數人為甚麼認為俄國應 

該發動進攻？溫和派社會主義者堅持與「資產階級革命」，也就是與臨 

時政府和立憲民主黨合作的原則。這其中的部分原因也是在於，在他 

們看來，攻勢會有助於增加俄國在與不好打交道的英法討價還價時的籌 

碼。血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犯了致命的錯誤。

由菸協約國拒絕靠談判結束這場很難取得決定性勝利的絞肉機一般 

的戰爭，戰略防禦態勢無論是對臨時政府還是對蘇維埃，都是唯一可行 

的政策。同時，俄國政府還可以嘗試通過談判，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與德國單獨媾和，從而讓極左勢力失去動員民眾的武器。即便談判不 

成，責任也在德國人，那樣一來，政府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名正言順地 

把戰爭打卞去。對於同德國單獨接觸以及同協約國決裂，哪怕俄國的 

權力集團不能達成一致，也可以把威脅這樣做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迫 

使協約國同意臨時政府的要求一要求提得有點晚，但至少是公開提 

出了 即在協約國間召開一次正式會議 > 討論 ' 也許是重新定義戰 

爭的目標。戚

早在1916年9至10月，當布魯西洛夫攻勢遭到遏制之後，沙俄就 

與德國在瑞典、丹麥、瑞士和科夫諾（被德國佔領的帝俄領土）有過 

幾次秘密談判，商討單獨媾和的問題。在聽到俄德談判的風聲後，英 

法改變態度，與俄國簽訂了新的財政協議，對俄國早已提出的一些要 

求終於作出讓步。148俄國在資金和物資上要依賴其協約國夥伴，但是 

在1917年，俄國的優勢或許更大。就算那樣，當美國已經開始行動起 

來，投入西線戦場的時候，完全採取防禦態勢本來也可以讓俄國有一個 

觀望的機會。

6月18日（西曆7月1日），克倫斯基和蘇維埃的瘋狂賭博開始了， 

首先是直到那時為止俄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炮火齊射：連續兩天沒有停 

息，動用了俄國工人階級（他們中的80%在生產戰爭物資）生產的大批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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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炮和炮彈。起初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是科爾尼洛夫將軍指揮的部 

隊，但是許多俄國部隊拒絕向前推進；有些部隊甚至企圖殺害他們的指 

揮官，而其他部隊則召開會議，商量如何逃脱這個地獄。俄軍的主霎 

突擊方向是奧匈帝國這個「軟柿子」，這是從1916年的布魯西洛夫攻勢 

中得到的經驗，但德軍這頭被驚醒的野獸發起了無情的反擊。'如俄國的 

無謂進攻不但使俄軍被打得七零八落，還讓德國人進一步深入到俄國的 

領土，佔領了烏克蘭。成這一攻勢也讓蘇維埃和士兵委員會中的溫和派 

社會主義代表的威信化為烏有。”2在試圖勸説士兵們服從命令返回戰埸 

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不僅挨了打，還被關押起來，這其中就 

有「一號命令」的起草者之一尼古拉•索科洛夫(Nikolai Sokolov)。|•可以 

把整個1917年看作是一場政治戰，」有位歷史學家寫得好，「一方把革命 

視為結束戰爭的手段，一方把戰爭視為結束革命的手段。产

克偷斯基的第一次未遂政變

1917年春天，回國後的列寧還處在俄國政壇的邊緣地位，左翼的 

邊緣。他攻擊克倫斯基，指責蘇維埃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但1917年 

的六月攻勢——它是克倫斯基在蘇維埃的支持下發動的——證明列寧的 

極端言論是正確的。極端言論不再極端了。非常能夠説明問題的是， 

就連才華出眾的列夫•托洛茨基也開始支持列寧了。

托洛茨基是顆流星。他和斯大林差不多完全同時代，出生在帝國 

的另一個角落一烏克蘭南部的猶太人定居區，距離黑海的港口城市 

敖德薩有200英里* 。他的父親達維德•勃朗施坦(David Bronstein)沒有 

受過教育，但憑藉勤勞成了一個成功的農民。在兒子出生的時候，II 

家人已經有了250英畝耕地t，同時另外還租了 500英畝捉电托洛茨基的 

母親阿涅塔(Aneta)也是沙皇的忠實臣民。她有文化，但選擇了農婦的

,編註：約322公里。

t编註：約101公頃。

t编註：約20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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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她把自己對知識的熱愛傳給了四個孩子(生了八個，只有四個活 

了下來)。年輕的列夫曾經到猶太人小學讀書，儘管他不懂意第緒語， 

後來他又轉到敖德薩一所附屬於路德教會的德國人學校。他在班上名 

列前茅，只是因為針對一位瑞士的法語老師的一場學生鬧事而停學一 201

年。接下來在尼古拉耶夫的一所學校，他一門心思學習文學和數學 ； 

見證者們回憶説他沒有任何親近的朋友。「勃朗施坦的個性就是，」那 

時候認識他的G.A.齊夫(G.A.Ziv)解釋説，「想證明他的意志力，想 

超過所有人，不管甚麼方面總是最好的。」0勃朗施坦17歲左右成了 

革命者。同斯大林一樣，他20歲不到就被捕(1898)並流放西伯利亞。

1902年，他改成一個獄友的姓——托洛茨基一逃走，並在倫敦見到 

了當時還是盟友關係的列寧和馬爾托夫，那時他23歲。第二年，在 

影響重大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在有關黨 

的组織形式的爭論中站在馬爾托夫一邊，並在不久後撰文猛烈攻擊列 

事。但托洛茨基從來沒有和孟什維克走得太近：他游離於所有集團之 

外。他長期生活在歐洲，在那裏給德國社會民主黨期刊投稿，與有着’ 

「馬克思主義教皇」之稱的卡爾•考茨基來往——他稱考茨基為「快活 

的白髮小老頭」——還同考茨基就恐怖活動的必要性進行過有名的辯論 

(「恐怖活動可以成為非常有效的武器，以對付不願退出舞台的反動階 

級」)。英

沙皇下台時，托洛茨基恰好在紐約。1917年4月，他動身返回俄 

國，但在途經加拿大時被捕，多虧了當時的外交部長米留可夫才被釋 

放，到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時已是5月4日，比列寧晚一個月。⑸戴 

着夾鼻眼鏡、身體健碩、精神煥發、毫不妥協的托洛茨基立刻引起轟 

動。他在各大工廠和衞戍部隊的兵營四處活動，晚上大多是在冬宮對 

岸的首都摩登馬戲場。他的政論演説點燃了人們的激情。這個「光禿禿 

的昏暗的露天劇場，用懸掛在一根細溜溜的電線上的五盞小燈照明，從 

下到上，直到最頂層的一圈圈很陡的、滿是污垢的凳子，擠滿了士兵、 

水兵、工人和婦女，全都在聽，好像那是他們生活的依靠」，之前在哈 

佛大學讀書時就鼓吹共產主義的約翰•里德(John Reed)寫道。奧托洛 

茨基回憶説，「每一寸地方都擠得滿滿當當，所有人的身體都壓縮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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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小孩騎在父親的肩上，嬰兒在母親的懷裏吸着奶水……我從人縫 

裏擠到台上，有時還要從頭頂上托過去。」®當時有個社會民主黨人并 

202 論説，「這裏來了個偉大的革命者，人們覺得，列寧不管有多聰明，和 

托洛茨基的天賦一比，就顯得遜色了。」‘曲事實上，列寧在5月10日就 

已經邀請托洛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⑹多年來一直在毫不留情地嘲笑 

列寧，而且戰爭期間同他的思想分歧進一步變大的托洛茨基，在1917 

年夏天同意加入布爾什維克，轉向列寧主義，也就是説，他開始主黜 

政權立即移交給蘇維埃。

深層的結構性變化更為重要。俄羅斯帝國軍隊的各大組成部分加 

快了分裂的步伐，各個民族組建了事實上的軍隊一尤其是烏克蘭和芬 

蘭的民族軍，還有愛沙尼亞、立陶宛、格魯吉亞、亞美尼亞以及克里 

米亞鞋靶人的民族軍——從而預示着帝國的瓦解。*臨時政府逐飜 

了空架子。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聲譽，特別是士兵委員會的聲譽，受到 

很大的損害。但是在1917年7月，就在政局變得對列寧越來越有利的 

時候，布爾什維克黨差點兒全軍覆沒。7月2日，立憲民主黨人退關 

合臨時政府；7月3至5日，流言四起，説首都的衞戍部隊要被調往繭 

線，結果彼得格勒發生了一場稀裏糊塗的暴動，一個機槍團和一些輛 

施塔得水兵捲入其中。這些士兵和水兵打着「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 

號，與布爾什維克黨的基層激進分子聯手，佔領了首都的幾個重要樞 

紐。打死打傷的有數百人。克倫斯基當時在前線。7月4日，一大群人 

聚集在塔夫利達宮，要求同蘇維埃領導人見面；當社會革命黨領導人维 

克托•切爾諾夫出現的時候，一個水兵高喊：「你這狗娘養的，政權交 

給你，你就接着。」叛亂分子扣押了切爾諾夫，所以必須把他救出來。期 

但在傍晚時分，一場讓人睜不開眼的傾盆大雨驅散了人群。他布爾什 

維克高層猶豫不決，不知道要不要抓住這個機會，結果克倫斯基迅速组 

織反擊，以發動武裝叛亂和收受外敵經費為名，指控他們犯有叛國罪。 

這一招借力打力非常漂亮。

布爾什維克在接受偷偷運進來的德國經費，這一點現在是沒有任何 

疑問。布爾什維克黨每天總共要印三十多萬份報紙；單是《真理報》就 

發行了8.5萬份。與資產階級報紙（在首都每天有150萬份）或社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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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和孟什維克兩者的報紙（70萬份）相比，布爾什維克的出版量只能算 

是小零頭，但布爾什維克黨還要出版幾十份小冊子和幾十萬份傳單， 

這些都要有經費支持。w證明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黨人拿了德國人金錢 

的證據材料刊登在7月5日的俄國報紙上。「現在他們要槍斃我們了，」 

列寧對托洛茨基説，「這是對他們最有利的時候。」”"月6日早晨，臨 

時政府的反間諜局搗毀了《真理報》編輯部和印刷所。俄國士兵襲擊了 203
布爾什維克的「堡壘」（克舍辛斯卡婭公館），那裏的大約400名全副武 

裝的布爾什維克投降。莫斯科中心城區的民兵隊長安德烈•維辛斯基 

（Andrei Vyshinsky），未來的斯大林恐怖統治中的創子手法官，簽發了對 

包括列寧在內的28名最高層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逮捕令。*列寧聞訊 

逃走：先是在斯大林的幫助下，悄悄躲到阿米盧耶夫家，然後又同季諾 

维也夫一起去了俄屬芬蘭。民間的説法是，斯大林親自給列寧刮了鬍 

子，讓他看上去像個芬蘭農民。168列寧要求把他的幾本筆記帶給他， 

結果就在那個避難的地方寫出了《國家與革命》；他在1917年8至9月完 

成了書的正文。該書認為，所有國家都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一種 

新的階級政權（比如説工人階級）都需要創造出它自己的國家形式—— 

「無產階級專政」一以便在過渡時期鎮壓舊統治階級的殘餘勢力並且分 

配資源。'69與此同時，臨時政府的兩個部門也搜集了大量材料，準備 

以叛國罪公開審判列寧及其同志。170

這樣一來，陸海軍部長克倫斯基的軍事攻勢雖然慘遭失敗，但是 

由解他對布爾什維克發動的攻勢，1917年7月似乎成了轉折點。克倫 

斯基想要反敗為勝。被關進監獄的布爾什維克等激進分子總共有將近 

800人，包括差點兒被私刑處死的加米涅夫，但是沒有斯大林（原因不 

明）。”'7月6日一當時正在公開抓人一那位陸海軍部長從前線返回 

首都，並於次日接管整個政府，因為名義上的總理格奧爾吉•李沃夫 

公爵辭職了。李沃夫説：「為了拯救國家，現在必須解散蘇維埃並朝人 

民開槍。這種事我幹不了。克倫斯基可以» J* 72

可是，消失在莫斯科一家療養院的李沃夫錯了 ：不是克倫斯基，而 

是拉夫爾•科爾尼洛夫的時刻到了。7月7日，克倫斯基把科爾尼洛夫 

晉升為西南戰線司令。7月12日，克倫斯基宣佈，由於軍紀敗壞，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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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恢復死刑。他還在兩天後加大了軍隊書報檢查的力度。當時對於由 

誰來執行這些措施並不清楚，但是在7月18日，克倫斯基解除了布魯西 

洛夫將軍的職務，並建議由科爾尼洛夫擔任俄軍最高總司令。在接受 

克倫斯基的任命前，科爾尼洛夫徵求了其他將領的意見。早在1917年 

3月，當科爾尼洛夫取代被捕的謝爾蓋•哈巴洛夫將軍成為彼得格勒軍 

204 區司令的時候，就執行過逮捕皇后亞歷山德拉的命令，但是在1917年4

月，當科爾尼洛夫試圖動用軍隊鎮壓首都騷亂的時候，蘇維埃聲稱只有 

它有權指揮衞戍部隊，於是科爾尼洛夫只好取消命令；心生厭惡的科稱 

尼洛夫要求調往前線。在前線，士兵們對他們的長官提出要求，結果 

在1917年6月，當俄國士兵拒絕推進的時候，他在奧軍防線上撕開的快 

口便前功盡棄。前線對俄國士兵採取的恐怖措施很快就演變成針對平 

民的劫掠與暴行，甚至是更嚴重的違紀行為。173不過，科爾尼洛夫们 

然要求後方的衞戍部隊削弱士兵委員會的力量並恢復死刑。7月16日， 

克倫斯基在大本營的會議上，從總參溫和派將領那裏也聽到了類似的要 

求。科爾尼洛夫進而要求在軍事行動和人事決定上擁有完全的自主 

權，並要像魯登道夫將軍在德國那樣，制定工業上的戰爭動員計劃。，M 

7月21日，科爾尼洛夫如最後通牒一般的條件被透露給新聞界，使他在 

右翼勢力中聲望大增。”6克倫斯基口頭上答應了科爾尼洛夫的條件, 

於是，後者接任最高司令一職，但是當陸海軍部起草文件、準備滿足科 

爾尼洛夫的條件時，克倫斯基卻遲遲沒有簽字，一直拖到8月，引起科 

爾尼洛夫的憤怒和懷疑，而克倫斯基此時對自己提拔的這個人也越來越 

不放心。'”

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布爾什維克召集了一次黨代表大會， 

這是他們自1907年以來的第一次。（這是第六次，如果算入上一次在值 

國本土召開的1898年成立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明斯克代表大會。）與會代 

表大約267人（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157人），許多是來自外省，他們因 

為受到逮捕的威脅而齊聚在彼得格勒相對安全、到處都是工廠的維堡 

區。由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不能公開露面，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也被 

關進了監獄，斯維爾德洛夫便在斯大林的協助下組織了此次大會。他 

們做了很細緻的工作，從前線近30個團以及彼得格勒近90個工廠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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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部隊單位中選舉了代表，而那些代表的情緒比較激進。斯大林致開 

幕辭並作了主政治報吿一那是最受人關注的工作。「他穿着樸素的灰 

色短上衣和靴子，説話聲音不大，不緊不慢，十分沉穩」，有見證者寫 

道，並提到斯大林的格魯吉亞人身份，説同一排的另外一個同志「在報 

吿人帶着特殊的口音，用一種不知怎麼的顯得特別柔和的聲調説出某個 

詞的時候，忍不住露出一絲微笑」。，78斯大林承認，「時機不成熟的」七 205

月起義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不過。他也輕蔑地自問自答説：「臨時政府 

是息麼？」「它是傀儡，可悲的屏風，它的背後是反革命的三根支柱： 

立憲民主黨人、軍事小集團和協約國的資本。」爆發必然會到來，他預 

言説。

大會最後一天，在討論根據其報吿所作的決議草案時，斯大林反對 

葉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bvgeny Preobrazhensky)要求參照西方革 

命的提議。「很有可能，俄國正是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他插話 

説，「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戰爭條件下像俄國一樣具有這樣的自由，也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曹試過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此外，我國革命的基礎 

比西歐廣闊，在西歐，無產階級是同資產階級面對面孤軍作戰的，我國 

工人卻有貧苦農民階層的支持。最後，徳國的國家權力機關要比我國 

資產階級的不完善的機關優越得多……必須拋棄那種認為只有歐洲才 

能給我們指示道路的陳腐觀念。有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也有創造性 

的馬克思主義。我是主張後一種馬克思主義的-J *79*

這次引人注目的爭論顯示出斯大林的敏鋭程度，而他的這種敏鋭幾 

乎從未得到認可。他的主張獲得了通過，有關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 

利「要以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為前提」的修正案被否決。

由於斯大林的精闢分析以及他總體上對於俄國的高度關注——這 

一點是列寧所沒有的一列寧的戰鬥精神即便在他本人沒有參會的情 

况下也佔了上風。180不過，列寧仍然面臨受到審判的危險，而當斯大 

林吿訴大會代表説，在某種條件下，列寧還有季諾維也夫有可能接受

詡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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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時，他受到了嚴厲指責。但布爾什維克黨人預計會受到的審判我 

有成為現實。克倫斯基覺得，同科爾尼洛夫的對決比和列寧的較量更 

重要»'81

克倫斯基的第二次未遂政變

克倫斯基在7月中旬曾經提出，8月中旬要在古都莫斯科召開國務 

會議，受邀參加的有實業家，地主，所有的前杜馬代表，地方治理横 

206 關、高等教育機構、蘇維埃和農民團體的代表，以及軍隊高級將領一 

參會者約2,500人，會議地點是莫斯科大劇院。”2那是一座宏偉州 

院。似乎是為了證實自己的權威，克倫斯基8月12日開幕那天的講話 

特別有力。他好像原本是打算利用此次會議把俄國各派的政治力量圍 

結」起來，雖然報紙上半開玩笑地説，他來到莫斯科這個為沙皇加冕 

的地方，是想「給他自己戴上皇冠」。蘇維埃的報紙用階級的標識抱想 

説，「晨禮服、雙排扣常禮服和漿洗過的襯衣，鶴立雞群於那些〔平頭 

百姓穿的〕側繫帶俄式上衣」。仰但是就蘇維埃而言，它已經從分到的 

代表名額中排除了布爾什維克，因為後者拒絕承諾服從蘇維埃的集隨诀 

定（包括是否舉行罷工）。莫斯科的工人不服從蘇維埃，在開幕當天皋 

行了為期一天的自發罷工，布爾什維克聲稱這是他們組織的。叫電車 

停運」，《消息報》報道説，「咖啡店和飯館關門」一括大劇院內部的 

餐廳。煤氣工人也罷工了，結果城裏一片黑暗。185

8月13日，星期天，科爾尼洛夫從前線抵達莫斯科。在亞歷山德星 

夫斯基（後來的白俄羅斯）車站，他那些披着紅色斗掩的土庫曼人跳到 

站台，抽出馬刀站成幾排，場面非常搶眼。在一表人才的士官生和僵 

國的三色旗的海洋中，穿着軍禮服的小個子科爾尼洛夫出現了，迎接他 

的是雨點般的鮮花。他像沙皇一樣接見了等候在那裏的達官顯貴和士 

兵，隨後，這位將軍乘坐一輛敞篷轎車，率領他那由20輛小轎車组成 

的車隊，浩浩蕩蕩地穿過城市，一路引來陣陣歡呼，其中包括他（像所 

有沙皇做過的那樣）停在伊維爾斯卡婭神籠那裏向聖母瑪麗亞聖像祈禱 

的時候。晚上，身為卡爾梅克人的俄軍最高總司令接見了絡繹不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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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者，其中有前總參謀長和最高總司令阿列克謝耶夫將軍、立憲民主 

黨領袖米留可夫以及極右翼領袖普利什凱維奇。度

這是個非常有趣的時刻：俄國遭受重創的整個權力集團的國務會 

議；把布爾什維克排除在外的左翼代表；外敵征服的危險迫在眉睫的祖 

國；再加上幾個爭相成為救星的人。

在8月14日的會議上，主持會議的克倫斯基將最高總司令請上講 

台。為使科爾尼洛夫的隆重亮相顯得合情合理，特意安排他的一位哥 

薩克支持者發表墊場的煽動性演説。我們丟掉了整個加利西亞，我 

仍丟掉了整個布科維納」，卡爾梅克救星吿訴大家，並且警吿，德國人 

正在攻打位於通往俄國首都道路上的里加。科爾尼洛夫要求採取有力 207

的措施。他大劇院右側的過道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左側悄無聲息或者 

發出嘘聲。此次大會本可以成為一次機會，扭轉俄國的頹勢並把權力 

集團團結起來：有些實業家想讓國務會議變成一個永久性的機構。擁 

護秩序和權威的蘇維埃成員本可以成為籠絡的對象，從而造成左翼的分 

裂。早在8月9日的《工人和士兵報》上，斯大林就警吿説，「反革命需 

要有自己的議會」，一個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機關，是在未經農民選舉的 

情況下成立的，打算取代尚未召集的作為「全俄人民的唯一代表」的立 

憲會議。'映四天後，在莫斯科國務會議開幕當天，斯大林寫道，「『救 

星J先生們在籌備莫斯科會議時，曾裝做他們是在召集一個不決定任何 

問题的……IT普通會議』。但是，這個『普通會議』漸漸變成了『國務會 

議J，後來又變成了『最高會議』，而現在……要把會議變成……『長期 

國會J。」叫然而，克倫斯基除了喋喋不休的三天講話外，對於莫斯科 

國務會議根本沒有長遠的計劃。*9'會議沒有形成任何制度性的東西。

即便從象徵意義上來説，它也是失敗的。國務會議非但沒有表現 

出充滿愛國精神的團結，反而（像米留可夫後來説的）證明「國家被分裂 

成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更糟糕的是，不止斯大林，所有左翼報刊 

在評論參加此次會議的貴族、實業家和軍人的表現時 > 都發出更加歇斯

'評盐：《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81-182頁，斯大林這篇文章的發表日期為1917年8月8日。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89-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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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里的警吿，認為「反革命」的威脅已迫在眉睫。作為此次會議的幕後 

人物，克倫斯基得出同樣的結論。「莫斯科會議後，」他後來回憶説， 

「對我而言很清楚的一點是，下一次政變會來自右翼，而不是左翼。

克倫斯基提升了人們對冒失方案的期望，可這些期望很快就破滅了 

——要怪就怪他自己。前線的全面崩潰繼續威脅着俄羅斯國家的生存， 

許多立憲派，比如米留可夫、李沃夫和羅將柯，都傾向於由科爾尼洛 

夫來發動軍事政變，雖然他們擔心他缺少民眾的支持而且不瞭解政權 

的實際情況。他們的計劃或者説幻想是，讓科爾尼洛夫用武力「恢復秩 

序」，可能要實行軍事獨裁，然後在有利的時機召集立憲會議。加舆 

科爾尼洛夫晤談的阿列克謝耶夫將軍、亞歷山大•高爾察克海軍中將 

（Alexander Kolchak，6月前一* 直擔任黑海艦隊司令）等人也有類似的想 

法，想要強行恢復秩序。科爾尼洛夫當然考慮過對臨時政府和蘇維埃 

208 發動政變，以鎮壓預計會發生的布爾什維克政變，絞死列寧及其助手，

解散蘇維埃，也許還想讓他自己至少臨時性登上權力的寶座。抄5但這 

似乎是個糟糕的選項。一個想要策動軍事陰謀的人根本沒有任何可靠 

的通訊保障：司機、傳令兵、報務員都會把可疑的活動報吿給士兵委員 

會和蘇維埃。府所以，科爾尼洛夫選擇了與臨時政府合作。他正確地 

判斷出後者無力掌控局面。不過，克倫斯基的確吿訴過科爾尼洛夫， 

他想要一個「強有力的權威」，而且與政府合作就可以合法地調動軍隊。 

早在8月6至7日，科爾尼洛夫就得到克倫斯基的批准，命令第三騎兵 

軍軍長亞歷山大•克雷莫夫中將把部隊從西南（羅馬尼亞前線）調到大 

盧基（普斯科夫省）。克雷莫夫的部隊，其中有些被稱為「野蠻師」，包 

括來自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山民（車臣人、印古什人、達吉斯坦人），他 

們被認為是整個陸軍中最可靠的部隊，而且在前線執行過政治任務。’" 

8月21日，就像科爾尼洛夫在莫斯科國務會議上警吿的那樣，里加陷 

落，於是，克倫斯基授權科爾尼洛夫調動彼得格勒附近戰線的部隊保爾 

首都，鎮壓預計將發生的布爾什維克政變一布爾什維克被認為是德國 

的奸細。此次行動依舊是暗中進行的。

溫和派社會主義者還在主張既不也不：既不和反革命極右勢力做交 

易，也不和要奪權的極左勢力做交易。”8但布爾什維克卻欣然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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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枢對立'認為那是不可避免的。「二者必居其_ ,」斯大林在1917年 

8月25日寫道：「或者同地主和資本家在一起，那就是反革命的完全勝 

利。或者同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在一起，那就是革命的完全勝利。妥 

協和聯合的政策是注定要破產的！」'"•

科爾尼洛夫指揮下的 ' 顯然是得到克倫斯基批准的克雷莫夫部隊的 

調動，為的是先發制人，對付預計將發生的布爾什維克政變，並以軟弱 

得不可救藥的臨時政府的名義強化政治權威，這導致了克倫斯基和科爾 

尼洛夫的突然攤牌。從1917年8月26至31日正式調動開始以及在那之 

後，分析家們作了表面上截然相反的兩種解讀。冲一是認為那是科爾 

尼洛夫的暴動，打着保衞臨時政府的幌子，自己想當上獨裁者。二是 

認為那是克倫斯基的無恥挑唆，想趕走科爾尼洛夫'讓他自己成為獨裁 

者。兩種解讀都對。201

一系列錯綜複雜的信息、以信使和假冒的信使與科爾尼洛夫作了 209

-番溝通之後，大約在8月26日星期六午夜時分'克倫斯基緊急召集 

肉閣會議，要求授予自己「全權」（〃如'），挫敗反革命陰謀°臨時政府 

的部長們集體辭職。202差不多就在那時，8月27日星期天凌晨2:40 ＞科 

爾尼洛夫打電報給政府，大意是，為了撲滅首都即將發生的布爾什維 

克起義，按照已經達成的意見，克雷莫夫中將的部隊「將於8月28日傍 

晚在彼得格勒近郊集合。請求在8月29日對彼得格勒實行戒嚴」。早 

晨4點；克倫斯基打電報給科爾尼洛夫，解除他的職務°在大本營•總 

參謀部人員認為命令要麼是偽造的，要麼表明克倫斯基已被極左分子扣 

為人質。科爾尼洛夫讓克雷莫夫加快速度。在首都'各種各樣天真的 

頸要人物想要充當此次「誤會」的調解人，但克倫斯基拒絕了他們。8月 

27至28日，報紙以特刊形式發表了克倫斯基簽署的聲明，指控最高總 

司令犯有叛國罪。2"憤怒的科爾尼洛夫打電報給所有的前線司令，稱

克倫斯基是騙子，是在布爾什維克的壓力下「按照德軍總參謀部的計劃」 

行事的。科爾尼洛夫的公開抗訴很有針對性地自稱是「哥薩克農民的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巻，第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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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並表示「只想拯救大俄羅斯。我發誓要帶領人民，直到打敗敵 

人，召開立憲會議，人民將在立憲會議上決定自己的命運並選擇新的政 

治制度」。迎克倫斯基轉而向蘇維埃求助，要它召集力量，徹底打敗版 

革命」。鐵路線上，工人和專門派來的穆斯林鼓動人員騷擾了克雷莫夫 

野蠻師。托洛茨基後來寫道：「那支奮起抵抗科爾尼洛夫的軍隊就是日 

後發動十月革命的部隊。」2喝實際上，當時沒有發生任何戰鬥。2”在得 

到克倫斯基保障人身安全的承諾後，8月30日夜裏，克雷莫夫乘汽車進 

入彼得格勒，接受總理召見。後者要他向軍事法庭報吿情況。然後， 

克雷莫夫去了一處私人住所，開槍自殺了。208

斯大林為打垮反革命而歡呼，但又警吿説，反革命還沒有被徹底打 

敗。「反對地主和資本家，反對將軍和銀行家，保衞俄國各族人民的利 

益，爭取和平，爭取自由，爭取土地一就是我們的口號，」他在8月 

31日寫道，「成立工農政府一這就是我們的任務。严已淪為階下囚 

的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私下裏表達了對科爾尼洛夫未能建立軍事獨裁的 

210 失望。「我當時是第一次聽到沙皇後悔自己的退位」，宮廷教師皮埃爾・

吉利亞爾(Pierre Gilliard)回憶説。2,0在任何企圖發動的政變中，就連普 

多內部人士也覺得結局難料、不知所措，因而大多是在政變開始顯現勝 

利跡象的時候，才會兑現支持政變的諾言。2“ 8月28日，協約國表示， 

它會支持俄國國內為了實現國家「團結」而做出的努力，因為那是聯合 

作戰的一部分；俄國工商界本來是會支持科爾尼洛夫的。但科爾尼洛 

夫甚至都沒有離開莫吉廖夫的前線大本營。2,2這是一場奇怪的、要依 

靠克倫斯基合作的軍事政變，而克倫斯基在科爾尼洛夫有機會岀賣他之 

前，實際上就出賣了科爾尼洛夫。2”但克倫斯基在八月對付科爾尼洛 

夫的這步棋，是他的第二次未遂的政變，先前那次流產的七月政變對付 

的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

1917年夏天，是否存在真正的右翼群眾運動，可以被喚醒並且最 

後或許還可以統一起來，這一點永遠無法知道。不過，從一份名為《小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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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為「小」民或普通人辦的）的右翼期刊——創辦於1914年，發行人 

是阿列克謝• A.蘇沃林（Aleksei A. Suvorin ＞波羅申〔Poroshin〕） 5他的父 

親是俄國著名的保守派政論家——的故事中，可以得到關於群眾的一些 

深刻的認識。作為一份粗俗的、語法上不甚講究的報紙，《小報》用大 

白話對實際生活中發生的大事小情作了精彩的記錄，並在彼得格勒的底 

層民眾中，比如工人、士兵、傷殘軍人、失業人員、交不起房租的人、 

遭到商人剋扣的人，總之就是戰時首都的大部分人中，赢得大量的支持 

者。它對日常生活的描寫能讓諳者笑出淚來，它還對精英階層中政治 

上的膽小怕事之徒大加諷刺。《小報》對俄國各社會主義政黨持反對態 

度，在臨時政府發佈通緝令之前就要求逮捕列寧。它猛烈指責臨時政 

府和克倫斯基的無能和怯懦，鼓吹更加大膽的戰爭兼併計劃，要求把政 

府的領導權交給強人（特別是海軍中將高爾察克）。它還用「拉比諾維奇」 

之類為人熟知的代號公開蘇維埃中猶太人的比例* 。彼得格勒蘇維埃認為 

《小報》是「對猶太人進行集醴迫害的岀版物」，因而強烈呼顔印刷工人 

不要印它。但是到1917年&月，《小報》的發行量攀升到10.9萬份，比 

《真理報》還多，讀者範圍覆蓋首都的衞戍部隊、附近的海軍基地和工 

廠。儘管如此，現在仍無法知道，它的人氣主要是因為粗俗的娛樂內 

容，還是因為要求把政權交給「強人」。2,4

科爾尼洛夫失敗後，這份報紙失去了人氣。但《小報》甚至在那之前

就開始給自己貼上了「社會主義」的標籤一不多就像早期的國家社會 211

主義分子一管它並不太相信社會主義。這種三心二意的做法，有力 

地表明右翼的任何運動，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是「社會主義的」。某種 

形式的社會主義成了政治景觀中無可避免的東西。然而，社會主義也是 

促使科爾尼洛夫以及其他的右翼政治人物採取行動的罪魁禍首之一。戰 

爭讓社會主義幾乎成了一種普遍的渴望，從而極大地壓縮了俄國右翼力 

鱼的选挥空間。結果，科爾尼洛夫想用來恢復秩序的工具本身，也就是 

軍隊，現在成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工具。2,5

-課註：拉比諾維奇是俄國德系猶太人的姓，意為「拉比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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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逃

不幸的克倫斯基。克倫斯基知道迫切需要加強中央權威，但他兩 

面派的做法把自己逼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要麼倒向縛參謀部（要想處 

止左翼的政變就不能沒有他們），要麼倒向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蘇維埃 

（在他看來也就是群眾，他非常渴望得到群眾的支持）。2"可是，由於 

他倒向蘇維埃並讓科爾尼洛夫蒙受了恥辱，權勢人物徹底拋棄了臨時政 

府；少數人甚至開始希望，通過外來干涉拯救俄羅斯。皿大本營的兩 

名將軍拒絕了克倫斯基的緊急要求，不願接替被撤掉的科爾尼洛夫的谶 

務。這位完全破產了的總理——別説議會，他連政府都沒有——無奈之 

下，只好指示俄軍服從科爾尼洛夫的命令。「一個被控犯有叛國罪的最 

高總司令，」科爾尼洛夫在談到自己時説道，「卻因為無人願意接任而畚 

命繼續指揮軍隊。」皿

有些內部人士竭力勸説克倫斯基辭職，把位置讓給阿列克謝耶夫將 

”軍。但那位36歲的律師卻自己任命自己為軍隊最高總司令，並讓阿列 

克謝耶夫將軍一&剛剛被當作「失敗主義者」解除職 一 任總舞 

長。這個安排跟尼古拉二世在位時一樣。阿列克謝耶夫考慮了三天才 

同意克倫斯基的要求；在任命阿列克謝耶夫九天後，克倫斯基解除了他 

的職務。w原先11人的懸在空中的臨時政府，只剩下了 1人。克倫斯 

基任命自己為新的五人委員會主席，類似於法國大革命（1795-1799）中 

的五人督政府，五人督政府想在極左和極右之間走中間的政治道路；価 

212 國的冒牌「督政府」名義上存在了幾個星期。22°克倫斯基的行動，尤其

是軍事攻勢，是在1917年6月開始的，而現在，1917年8月，整個政治 

景觀都改變了 ：右翼垮掉了，左翼生氣勃勃，而且整個左翼都在朝着越 

來越左傾的方向發展。

還在7月的時候，布爾什維主義一度跌入谷底。221剛加入布爾什維 

克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一樣在蹲監獄，列寧則和季諾維也夫一樣，寳 

在芬蘭人的穀倉裏。如此一來，就剩下了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要 

是沒有東躲西藏的列寧和關進監獄的托洛茨基,這兩人是否還能領導布 

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就難説了。布爾什維克的喉舌《工人之路報〉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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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被査封的《真理報》的，斯大林是《工人之路報》的編輯和撰稿人，斯 

維爾德洛夫則努力維持組織的團結，説服外省同志拿岀他們黨務工作的 

赏例（傳單副本、黨籍詳情），然後再給他們傳達指示。”2但要説領導 

整個革命，那可是在街頭和戰壕進行的壯舉？

事態發展的政治方向是沒有任何疑問了。7月底、8月初，黨的 

第六次代表大會成功召開，取消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但接 

着，8月底，早就在預料中的「反革命」突然出現。辺在要求改變階級 

政權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恢復使用了。據説，統治階級 

無力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種革命對於社會主義來説是必要的）; 

相反，他們現在是公開的反革命。將軍不會帶來和平。銀行家不會帶 

來經濟改革。地主不會帶來土地重新分配。資產階級事實上過於軟 

弱。必須奪取階級政權，否則所有得到的——整個革命進程——就會 

失去。工農必須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224社會革命黨、甚至孟什維克 

的最左翼，現在也第一次接受了這一綱領。「在科爾尼洛夫暴動的日 

子襄，」斯大林主編的《工人之路報》後來解釋説，「政權已經轉歸蘇維 

埃。产

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的失敗徹底扭轉了布爾什維克的頹勢。必就 

在科爾尼洛夫同其他許多高級軍官在莫吉廖夫大本營束手就擒的時候， 

被囚禁的布爾什維克，凡是沒有自行逃走的，幾乎都獲釋了，最主要的 

是，這其中包括托洛茨基（9月3日，他在交了3,000盧布的保釋金後被 

放了出來）。9月25日，即克倫斯基關於「督政府」的荒唐想法被收回的 

同一天，托洛茨基成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從囚犯一躍進入民眾 

機構的高層，説明布爾什維克新近在該機構佔據了驚人的多數。（布爾 213

什絶克在莫斯科蘇維埃代表中也佔據了多數。）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按 

照克倫斯基的命令發下去抵抗科爾尼洛夫的4萬支步槍，大部分落到工 

人手裘一在此之前，工人總的來説沒有武裝——而這些「赤衞隊」中的 

許多人現在都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在1917年9月6日的文章中 > 斯大 

林公開承認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事件帶來的好處：「馬克思認為1848 

年德國革命力量薄弱的原囚之一，是那裏沒有能鞭策革命並在鬥爭的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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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中加強革命力量的強大的反革命。」”*在俄國，斯大林強調説，以科 

爾尼洛夫為代表的反革命的出現，證實了必須「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 

也就是説，必須和臨時政府決裂。9月16日，斯大林在另一篇重要的社 

論中提出了一個響亮的要求——立刻把全部政權交給蘇維埃。「革命的 

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他解釋説，「革命的性質、進程和結局完全取诀 

於政權操在誰手裏，哪個階級掌握政權」，因此，社會主義者應當以無 

產階級的名義，掌握俄國革命的方向。

經過「七月那些日子」的痛苦的失敗後——此後布爾什維克遭到大逮 

捕一許多人對於任何形式的暴動都缺乏信心，害怕招來滅頂之災。但 

列寧從他在芬蘭的藏身處傳來了瘋狂的指示，要求立刻發動政變，理由 

是「真正無政府狀態的浪潮將會比我們更強大」。22咋俄國股市暴跌。逸 

兵和罪犯四處搶掠。「在羅斯托夫，市政廳被炸，」那年秋天莫斯科的- 

家報紙解釋説，「在坦波夫省，農村地區發生了迫害猶太人的事件…… 

在高加索，許多地方發生了大屠殺。在伏爾加河沿岸的卡梅申斯克附 

近，士兵們搶劫了火車……」瑚同1917年2月一樣，買麵包的長隊又岀 

現了。心負責糧食供應的官員們商量軍隊復員的問題，因為他們無法 

提供足夠的糧食。皿克倫斯基同名義上恢復了的臨時政府內閣的各個 

部長一起，搬到了比較安全的冬宮，他自己就住在從前亞歷山大三世在 

的地方，睡的是沙皇的床，用的是沙皇的辦公桌；他的裝腔作勢受到了 

更加辛辣的嘲諷，而且嘲諷不僅來自憤怒的右翼一&們散佈流言•說 

他有猶太血統，並且暗中為德國人工作。弧很快又出現了拉斯普京式 

的謠言，説克倫斯基同尼古拉二世的一個女兒有染。（克倫斯基已經和 

214 妻子分居。）這一切刺激了列寧。「我們在彼得格勒有數千名武裝工人和

士兵，他們能夠一舉佔領冬宮、總參謀部、電話局以及各大印刷廠J，

*譯討.《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60頁。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82頁。

t譯註：列寧在1917年10月1日〔14日〕給中央委員會、莫斯科委員會、彼很堡委員會以及怯 

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委員的信中表示：布爾什维克「應當立即奪取政框•只 

有這樣，才能挽救世界革命……才能挽教俄國革命（不然真正無政府狀態的浪潮將會比我 

們更強大），才能挽救戰爭中的幾十萬人的生命」。《列寧全集》第32卷，第332-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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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0月7日再次堅持説。克倫斯基將「不得不投降」。23“斯大林轉載 

了列寧信中可以公開的部分，並反覆強調，工人、農民和士兵必須提防 

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發動新的叛亂。「反革命，」斯大林在10月10日 

早晨發表的文章中敦促説，「正在動員起來一準備反擊吧！『呼

但中央委員會還在拖延，於是，10月3至10日的某個時候，列寧 

冒險從芬蘭回到彼得格勒；10日那天，在一處用作安全屋的私人住 

宅，戴着假髮和眼鏡而且剃掉了鬍鬚的列寧，自7月以來頭一次參加了 

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央委員會的21名委員，只有12人到場。斯維爾德 

洛夫作了報吿，他提到據説民眾普遍支持暴動。經過幾乎一整夜的激 

烈爭論，12人當中有10人投票贊成列寧立刻發動政變的主張；加米涅 

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斯大林站在列寧一邊，對決議投了贊成票一決 

議是用鉛筆寫在一張從小孩的寫字簿上撕下來的紙上，大意是「武裝起 

義不可避免，起義時機完全成熟」。不過，日期沒有定下來。（「甚麼時 

候可以舉行這次起義還不確定，也許是在一年之內」，米哈伊爾•加里 

寧在10月15日那天寫道。尸3610月18日，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一 

份發行量很小的報紙上表示，他們反對政變——這實際上就是泄露了正 

在計劃發動政變。2”列寧用極其憤怒的語氣寫了一封信，稱他們是工 

觥，要求開除他們。238斯大林在其主編的布爾什維克最重要的報紙上 

允許季諾維也夫作了和解性的回應，並加了編者按。「就我們而言，我 

們希望，既然季諾維也夫發表了聲明……就可以認為這件事到此為止 

了，」這段匿名的編者按説，「列寧文章的尖鋭口氣並不能改變如下事 

實，即從根本上來説，我們仍然是一條心。」2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 

或許有可能成為兩個盟友，以削弱新近得勢的托洛茨基。

列寧藏身的福法諾娃夫人的家裏沒有電話，克魯普斯卡婭忙前忙 

後，帶着列寧的文件和口信向中央委員會施壓。240 1 0月10至25日，列

,潔註：列寧〈危機成熟了〉一文寫於俄厝9月29日，10月7日的《工人之路報〉轉載了文章 

的部分內容，此處所引並不在10月7日轉載的範圍之內。參見《列寧全集》第32卷，第 

277-278 頁•

t罷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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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跟托洛茨基只見了一次，是10月18日在他藏身的私人住宅，但那〜 

次就夠了 ；在10月20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托洛茨基嚴厲斥責斯大 

林企圖在黨內充當和事佬，結果，委員們表決通過了加米涅夫的辭職讀 

5 求。托洛茨基成了比中央委員會還要重要的執行列寧意志的工具。布幫

什維克被克倫斯基趕出了克舍辛斯卡婭公館（用托洛茨基尖刻的話説， 

就是「某個宮廷芭蕾舞女演員的安樂窩」）。他們在斯莫爾尼宮——所 

專門為年輕的貴族女子準備的淑女學校一駐紮下來，和塔夫利達宮相 

比，那裏在首都東面更遠的地方。被趕出塔夫利達宮的蘇維埃也搬到 

了斯莫爾尼宮。在那裏，蘇維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一票的優勢（13對 

12），批准成立了負責防禦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它在10月12日又得到蘇 

維埃全體會議的批准。241成立武裝機構的想法最初是孟什維克提出的， 

理由是，可以穩住騷動不安的衛戍部隊，保衞首都，抵禦德國人的進 

攻。但托洛茨基會在列寧的敦促下，撇開只剩下空殼的臨時政府，用軍 

事革命委員會為布爾什維克服務。現在，一切都變得對列寧有利起來。

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定在10月20日，這個時間安排得太巧 

了，於是，托洛茨基想出一條妙計，在召開大會的同時奪取政權成 

樣一來，既可以讓其他所有的社會主義者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又可 

以讓奪權帶上必不可少的合法色彩。242當時有很多代表似乎不太可能 

準時趕到彼得格勒，因此，溫和派社會主義者在10月17至18日迫使聲 

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把大會延期到10月25日——這一點對布爾什維克 

非常關鍵，因為他們有了準備政變的時間。243 （軍事革命委員會到10月 

20日才召開第一次會議。）刈「蘇維埃政府將終結戰壕的苦難，」據見證 

者蘇漢諾夫説，10月21日，托洛茨基吿訴聽眾當中的士兵和水兵，僅 

維埃政府會分配土地，消除國內混亂。會把國家中的一切都分給窮人 

和戰壕裏的士兵。要是你，資產者，有兩件皮毛大衣，那就給一件士 

兵……你是不是有一雙暖和的靴子嗎？那就待在家裏。工人需要你的 

靴子。」蘇漢諾夫還説：「當時提出一個決定，即在場的有哪些人贊成為 

了工農的事業流盡最後一滴血？成千的聽眾齊刷刷地把手舉了起 

來。」第二天，摩登馬戲場發生了同樣的一幕，托洛茨基在那裏要求人 

們宣誓效忠：「如果你們支持我們讓革命走向勝利的政策，如果你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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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項事業貢獻你們全部的力量，如果你們在這項偉大的事業中毫不猶豫 

地支持彼得格勒蘇維埃，那就讓我們宣誓忠於革命。要是你們支持我 

們説出的這一神聖的誓言，請把你們的手舉起來。」2”蘇維埃第二次代 216

表大會召開前夕，10月23日，托洛茨基領導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要求 

首都尙戍部隊只聽從它的指揮。它通過派駐衞戍部隊各團的政治委員 

命令它們「做好戰鬥準備」。2"不過，軍事革命委員會對於接下來應該 

怎麼辦仍然沒有把握。

10月24日下午，斯大林吿訴前來參加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代 

表，軍事革命委員會內部對於可以採取的行動路線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 

一種是，I■我們應該立刻組織起義」；另一種是，「我們應該加強自己的 

力量」。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人，他暗示説，都傾向於後者，也就是 

等等看。由克倫斯基又一次幫了大忙，下令逮捕布爾什維克的高層人 

物一在科爾尼洛夫潰敗後被他放掉的那些人一並査封兩份布爾什維  

克報紙：《工人之路報》和《士兵報》（為平衡起見，也查封了兩份右翼報 

紙）。10月24日，一群士官生和民宾當着斯大林的面銷毀了剛剛印出來 

的報紙，砸壞了印刷機，但斯大林手下的工作人員跑到斯莫爾尼宮報 

吿説遭到攻擊，於是，軍事革命委員會派去部隊並讓印刷機重新轉動起 

來。""為了保衞革命而組織的防禦變成了進攻。有傳言説，城裏有「可 

疑的」部隊在調動——科爾尼洛夫分子！一於是，赤衞隊佔領了火車 

站，控制了橋樑，奪取了電報局。當政府切斷連接斯莫爾尼宮的電話 

線時，軍事革命委員會就奪取了電話局，重新接通線路，並切斷冬宮的 

聯繫。當斯莫爾尼宮的照明出現問題時，赤衞隊就佔領了發電廠。托 

洛茨基後來説過一句俏皮話：「正如你們也許會説的，當時克倫斯基政 

府能做的只有暴動。」2郷

事實上，不管怎樣，布爾什維克本來就可以説自己有權掌握政權， 

因為根本沒有甚麼力量可以阻擋•他們。他們居然稀裏糊塗地奪了政權， 

是因為臨時政府説垮就垮，就像自吹自擂的專制制度説垮就垮一樣。250 

赤衝隊——被描寫成「一群擠作一團的男孩，穿着工人的衣服，拿着上 

了剌刀的槍」一沒有遇到抵抗，結果到10月24日的傍晚，就控制了首 

都的大部分戰略要點。251那天夜裏，克倫斯基解除了彼得格勒軍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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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格奧爾吉•波爾科夫尼科夫上校(Georgy Polkovnikov)的職務 > 但後者 

沒有理睬將他解職的命令，而是通過軍用線路打電報給大本營的總參諜 

部：「我報吿，彼得格勒的形勢險惡。沒有出現街頭示威和動亂，但是 

正在進行有計劃的抓人以及佔領公共機構和火車站的行動。根本沒有人 

217 執行命令。士官生未作抵抗就擅離職守……不能保證不會有人企圖控

制臨時政府。」*這名上校説得對，但是，那天夜裏布爾什維克究竟召 

集了多少衞戍部隊士兵和非正規武裝，現在還不清楚，也許就區區1萬 

人。253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後來聲稱，他在彼得格勒有1.5萬名軍官，其 

中有三分之一隨時準備保衞冬宮，但他的建議未被採納。(結果，軍官 

們都喝醉了。) 254彼得格勒衞戍部隊沒有全都參與布爾什維克政變，但 

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保衞現存秩序。255附近的北方戰線司令VA.切 

列米索夫將軍(V A. Cheremisov) 5迫於在其司令部附近成立的軍事革命 

委員會的壓力，撤銷了之前派遣援軍解救冬宮的命令。*成了空毂的臨 

時政府召集到的全部防衞力量只是一些婦女和兒童：清一色由婦女細 

的「決死營」(有140人)和幾百名不太情願的年輕的士官生一'也仍得到 

了一支自行車部隊的協助；零零星星幾個哥薩克；還有40名傷殘軍人， 

他們的指揮官有兩條假腿。257

列寧和托洛茨基

1917年10月，俄國總共有1,429個蘇維埃，其中農民代表蘇維唉 

455個，從而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草根運動，但它們的命運在很大程 

度上掌握在兩個人的手裏。10月24日晚上10時左右，列寧不願中央委 

員會繼續隱蔽的指示，動身前往斯莫爾尼宮——戴着假髮，臉上纏看俱 

帶，假裝受了傷。一支士官生巡邏隊攔住了他和他唯一的保鎳，但他 

們打量了一下這位故意把自己弄得建裏遐遢的布爾什維克領袖，沒有 

把這個看起來像醉鬼的傢伙扣起來。列寧沒有通行證，只能悄悄他S 

進斯莫爾尼宮；一到裏面，他就開始大叫要馬上發動政變。颂他這話 

是白説了，因為暴動早就開始了。但在第二天夜裏，蘇維埃第二次代 

表大會被推遲了，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武裝力量在幾乎無人守衞的冬宮 



第六章卡爾梅克救星 247

外而沒有採取行動；代表大會不能再等，最後在夜裏10：40開幕。斯莫 

爾尼宮帶有柱廊的會堂以前是供學校演出用的，此時集中了650至700 

名代表，他們幾乎淹沒在香煙的煙霧中。布爾什維克（最大的黨團）有

300人多一點，倒向布爾什維克一邊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有近100人。 218

有500多名代表認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對於布 

爾什維克造成的既成事實，許多人感到憤怒，尤其是溫和派社會主義 

者。询衰弱而又笨拙的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用顫抖而沙

啞的聲音一肺結核（或癌症早期）的徵兆一^出一個決議，要求「和 

平解決」，並立即通過談判成立一個具有包容性的「由所有民主黨派組 

成的政府」。馬爾托夫的決議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獲得一致通過。26。但 

接着，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站了起來，猛烈指責他們「背着代表大會」 

搞陰謀詭計，準備逮捕臨時政府並煽動「內戰」，結果，為了表示自己 

不贊成布爾什維克5大部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代表退岀會場。「破 

產分子，」托洛茨基對着他們的背影喊道，「滾到你們該去的地方，滾到 

歷史的垃圾堆去吧。」2们

「馬爾托夫默默地走着，頭也不回——到出口才停下。」他的一位孟 

什維克同仁飽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回憶説。維堡 

區的一名年輕的布爾什維克狂熱分子説了一句讓那位孟什維克領袖震驚 

的話：「我們原本以為，馬爾托夫至少會跟我們在一起。」馬爾托夫回答 

説：「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你捲入的這椿罪行。」然後他揮揮手，離開了斯 

莫爾尼宮的會堂。262

經過幾個月來在報紙、兵營、工廠、街頭和起居室的公開討論，布 

爾什維克的暴動結束了，在絕大多數居民知道它發生之前就完成了。10 

月25日，彼得格勒的電車和公交車正常運營，商店開門營業，劇院也在 

演出（費奧多爾•夏里亞平*（Fyodor Chaliapin）演唱了《唐•卡洛》）。帝 

國各地的人們，不管是基輔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對於首都發生的事情 

都不知情或只是略知一二。不過，政權遂漸落到蘇維埃手裏，這一點早

籥註：1873-1938 »俄國著名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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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明顯了 ：早在1917年夏天，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就成了蘇維埃統治 

下事實上的小型共和國。塔什干蘇維埃儘管拒絕接納穆斯林成員（穆爾 

林佔當地人口的98%），但在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政變之前就奪取了政 

權。"3最晚到1917年9月，情況根本就不是幽靈般的臨時政府還能不能 

存在下去的問題，而是在首都誰會取而代之的問題。1917年8月的莫斯 

科國務會議——有望成為權力集團（未經選舉）的立憲會議——本來是有 

可能成為競爭者的，但這樣一個現成的機會被白白浪費了。取代臨時政 

府的機會留給了彼得格勒蘇維埃。因此，關鍵在於，誰會在蘇維埃佔據 

219 優勢？在這方面，布爾什維克的運氣太好了。在彼得格勒，就和其他大

多數在戰時駐紮了大量衛戍部隊的城市一樣，克倫斯基在6月的自殺式 

攻勢，在8月先是慫恿然後又出賣科爾尼洛夫，把蘇維埃拱手送給了布 

爾什維克。托洛茨基的主意——利用新成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給蘇維埃 

第二次代表大會造成布爾什維克奪權的既成事實——鞏固了突然得到的 

政治優勢。涮但反對布爾什維克政變的社會主義者無意中幹了剩下的事 

情一們退出了會場。265

後來對於「起義的藝術」談論得很多，特別是托洛茨基。蘇維埃代 

表大會開幕當天的夜裏（10月26日）凌晨2時過後，在和代表大會同時 

召開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特別會議上，托洛茨基宣佈，彼得格勒蘇維埃軍 

事革命委員會的武裝力量終於在冬宮找到了臨時政府的部長們，他们 

坐在桌子周圍束手就擒。（布爾什維克黨內反對政變的加米涅夫，向蘇 

維埃代表大會通報了逮捕的消息。）裝腔作勢的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 

基（AnatolyLunacharsky）向大會宣讀了列寧寫好的移交政權的宣言（署 

名是「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暴風雨般的歡呼聲不時打斷 

他的聲音。經過討論，在場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意擁護這一法令， 

只需要作一個小小的改動；一位重新回到會場的孟什維克國際派代表要 

求作出修正，認為成立的政府要盡可能吸收最廣泛的力量，但他的建議 

未獲採納。凌晨5時左右，以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為主的仍 

然留在會場的代表，以壓倒性的優勢通過了移交政權的決議：僅有2票 

反對，12票棄權。用早上6時左右，開幕的會議已經持續了大約7個小 

時，代表們休會，略事修整。當時沒有任何正常運轉的政府。軍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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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把從前的部長們押送到彼得保羅要塞潮濕的牢 

房裏，那些牢房在科爾尼洛夫和克倫斯基事件之前一直關滿了布爾什 

維克。W不過，赤衞隊實際上根本沒有對冬宮發起過「猛攻」：他們最 

後只是在沒有遇到抵抗的情況下，翻過了沒有上鎖的大門和窗戶，許 

多人徑直奔向那些出名的、史上最奢侈的酒窖。268為了防止發生搶劫 

而新派去的赤衛隊，不但沒起作用，反而把自己也灌醉了。「我們想要 

往酒窖裏灌水，」現場的布爾什維克武裝的領導人回憶説，「但消防員 

們……反倒喝醉了。」2龄

不過，關鍵在於，克倫斯基由於虛榮心作怪，把自己和代理「部長 220

們」搬進了冬宮，從而把臨時政府與暴虐的沙皇統治中心永遠地聯繫起 

來。這種象徵性的聯繋，有助於把布爾什維克的十月政變一借助於猛 

攻冬宮的神話故事——描寫成;推翻舊制度的連續的過程，把二月革命與 

十月革命結合為一個整體。

這時的列寧甚至還沒有在蘇維埃代表大會現身。他的最終出現一 

掌聲雷動——是在10月26日晚上9時左右，在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 

會議開始之後，而且仍像他在穿過首都前往斯莫爾尼宮時那樣，為了避 

免被抓住而扮成底層人。（為了掩人耳目，列寧習慣戴一頂工人戴的帽 

子，這頂帽子從來沒有摘下過，哪怕是在他後來穿上「資產階級」西服 

的時候。「列寧，偉大的列寧，」約翰•里德寫道，「他身材不高，但 

很结實，肩膀上扛着個已經謝頂的大腦袋，前額凸出……衣着破舊， 

禅子顯得太長。」口認識他的人不是很多。從人種上來説，列寧主要是 

俄羅斯人，但也有日耳曼人、猶太人和卡爾梅克人血統。與科爾尼洛 

夫同年出生的列寧，現在已完全步入中年。他「個子不高，寬寬的肩 

膀，瘦而結實»」聖彼得堡的作家亞歷山大•庫普林（Alexander Kuprin） 

説道，「他看上去既不好鬥和讓人反感，也不顯得思想深刻。他顧骨較 

高，眼睛有點斜……額頭飽滿，但並不像縮小的照片中那樣誇張…… 

他兩鬢稀疏，但從鬍鬚仍然可以看出他年輕時有過怎樣一頭火紅的濃 

髮。他的雙手又大又難看……我不停地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比 

較細，而且總是眯起來，這無疑是他為了掩飾自己的近視而養成的習 

慣，而這，以及他眉毛下迅速的一瞥，讓他有時乜斜着眼睛，顯得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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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詐。」皿布爾什維克格列布•克爾日扎諾夫斯基（GlebKryianowski）對 

列寧矮小的身材和眼睛有着相似的印象（「不同尋常的、鋭利的、充街 

內在力量和能量的、黑黑的、棕色的」），但覺得他的容貌很不尋常一 

「一張黝黑、帶有亞洲人特徵的令人愉快的臉龐」。”3雖然外表不如小 

個子科爾尼洛夫那麼像亞洲人，也不像他那樣精瘦，但列寧的臉看起來 

還是有點像蒙古人。

瞧，這就是俄國的卡爾梅克救星。

這位布爾什維克狂熱分子在暴風雨般的掌聲和《國際歌》的歌聲中， 

宣讀了立即與「一切交戰國的人民及其政府」實現和平的法令。”4列事 

還宣讀了土地法令一沒提土地的國有化，而是支持農民對土地的私人 

和集體佔有。針對有人提出的反對意見，認為土地法令背離了布爾什 

221 維克長期堅持的綱領，而且是從已經退出大會的社會革命黨人那裏剽縁

而來，列寧反駁説，「誰擬訂的不都是一樣嗎？我們既是民主政府，就 

不能漠視下層人民群眾Inaro加e nizy、的感受，即使我們並不同意。俨， 

土地法令未經討論就通過了。

列夫•加米涅夫，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巧妙地撤銷了托 

洛茨基譴責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退出會場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嚣人 

那份言辭激烈的決議。在列寧出現之前，在蘇維埃代表大會第一次會 

議（10月25-26日）和第二次會議（10月26-27日）的間隙期，加米涅夫 

做了大量的工作，試圖就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同成立聯合政府一事逢 

成一致，但社會革命黨人不願把其他所有的社會主義者排除在外。結 

果，就在蘇維埃代表大會第二次即最後一次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褛 

晨2時半左右（10月27日），加米涅夫宣佈成立一個清一色布爾什維克 

的［■臨時」政府。孟什維克國際派的鮑里斯•阿維洛夫（Boris Avilov）站 

起來預言説，一個全部由布爾什維克組成的政府既不能解決糧食供應危 

機，也不能結束戰爭。他還預言説，協約國不會承認一個由布爾什維 

克壟斷的政府，後者將被迫與德國單獨媾和，並付出沉重的代債。阿

譯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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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洛夫提議，把那些已經退出會場的由選舉產生的蘇維埃代表請回來， 

並和他們一起組成一個全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民主政府。阿維洛夫 

的提議未被採納，只得到四分之一（150）在場代表（600）的支持，儘管 

就建布爾什維克當中也有很多人非常同情他的立場。”6反對和「叛徒」 

做交易最積極的是托洛茨基。”7

托洛茨基給人的印象是風度翩翩——亂蓬蓬的黑髪，藍眼睛，知識 

分子的夾鼻眼鏡，還有大力士一般的寬肩膀一旦他代表列寧對公眾施 

展了他的超凡魅力。列寧的力量是神秘的。I■我覺得有點意外的是，一 

個對於自己遼闊的祖國的命運影響如此深遠的人，不管對他的思想有 

甚麼樣的看法，給人的印象竟然如此謙遜，」一個到訪過斯莫爾尼宮的 

芬蘭人説，「他説話非常樸實、自然，他的舉止也是。如果不瞭解他， 

那就永遠無法理解他必定擁有的那種力量……這個房間與斯莫爾尼宮 

其他任何一個房間沒有甚麼兩樣……牆刷成白色，有一張木頭桌子和 

幾把椅子» J278列寧的政治工具不是氣派的建築、官僚系統和電話網， 222

而是思想和人格。「列寧……之所以能夠徹［底掌握對1.5億人口的統治 

槌，完全在於他的人格魅力，」一位敏鋭的外國觀察家後來指出，I■這 

種魅力感染了所有接觸過他的人o J 279 1917年，列寧很少抛頭露面。亞 

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春天列寧回國時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內 

的領導人，十月政變之前、期間和剛結束的時候都在住院（他被電車撞 

7）；他對於事態發展沒有任何影響。但列寧的確起了作用，雖然他在 

1917年沒有視察過軍艦上的水兵或戰壕裏的士兵，可大部分水兵和士 

兵都聽説過他。他有時也發表公開演講，比如説在克舍辛斯卡婭公館 

的陽台上，或者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慷慨陳詞，因此，在5月的時候，激 

進的工人們打出的旗幟上寫道：「列寧萬歲！」但是，在1917年4月3日 

回到闊別近17年之久的俄國後，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很快就不得不避 

居俄囑芬蘭。

從1917年7月初遭到緝拿開始，列寧就處於地下狀態，連續躲藏了 

近四個月，一直到10月24日。28°在那段關鍵時期，別説是群眾，就連 

布爾什維克的核心圈他甚至都幾乎沒有面對面地見過。這就好像一個 

住在地下墓穴裏的基督徒，有生之年突然冒出來成了教皇。大部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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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物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的成就，基本上都是靠拼湊起廣泛的同盟， 

而且往往是跟一些很不可靠的夥伴，但列寧不是這様。他拒絕合作， 

製造了越來越多的敵人，可還是成功了。當然，他在職業革命家的隊 

伍裏培養了盟友一■象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那樣的忠實捺 

護者。列寧源源不斷的辯論文章首先在革命者當中進一步提升了他的 

影響力，而那些革命者繼而又在群眾中宣揚列寧的思想和政治立場 。 

事實證明，列寧下筆簡潔有力，罵人功夫着實非常高明，善於對革命進 

程以及理論依據進行粗略、總括式的分析。281但不管列寧有着怎樣的 

超凡魅力和概括才能，他的影響力主要還是由於事態的發展對他有利。 

他始終執着於一種看似瘋狂的行動路線，這種路線後來逐漸讓他佔據了 

優勢。列寧似乎是政治意志的化身。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相信所謂的歷史規律，但他後來不得 

不承認，沒有列寧，就沒有十月革命。後至於列寧，他從來沒有明確 

223 地表示過，這話也一樣適用於他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托洛茨基。其他

人倒是這樣説過。「我吿訴你們，我們應該如何對付這些人，」絕望的自 

由英國的武官阿爾弗雷德•諾克斯將軍(Alfred Knox)，在對美國的一位 

紅十字會官員提到列寧和托洛茨基時説道"我們應該斃了他們。」這是 

在10月20日，即預計會發生的布爾什維克政變真正發生的前夕。那也 

自作聰明的紅十字會官員回答説，「可你們面對的是幾百萬人。將軍， 

我不是軍人。可你們面對的不是軍事局面。」湖實際上，那位紅十字會 

官員錯了 ：他把要召開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勢所必然要獲得的勵 

和布爾什維克獨自奪取的權力混為一談。本來是可以用幾發子彈就阻 

止布爾什維克暴動的。

「俄國革命，」羅莎•盧森堡説，「是世界大戰中最重大的事 

件。J 284如果戰前就從立憲專制(constitutional autocracy)變成君主立憲 

(constitutional monarchy)，是否足以把民眾融合為一個穩定的政治億， 

這一點永遠也不得而知。我們確實知道的一點是，長期以來，頑固的 

尼古拉二世以及幾乎整個權力集團，不肯為了挽救君主制而放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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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結果，失靈的君主專制一旦垮台，國家機構也一下子土崩瓦解。 

自由和國家崩潰成為同義詞，在這樣的背景下，古典自由主義者的機會 

來了。1917年2月的自由派政變，表面上是推翻了君主專制，實際上是 

推翻了杜馬。它預示着1917年10月的布爾什維克政變表面上是推翻了 

臨時政府，實際上是推翻了蘇維埃。兩次政變似乎都集中體現了當時 

民眾的情緒，兩次政變又都與民眾的期望相反，讓民意基礎十分狹隘的 

集團上了台。另外，民眾的情緒並不是靜止不變的：世界大戰極大地 

推動了民眾情緒的激進化。誠然，革命的歷史表明，千禧年式的希望*  

必然是無法滿足的，這自然會使民眾的情緒變得激進起來。如果説俄 

國有讓人意外的地方，那這種意外不在於民眾變得越來越激進，而在於 

權力集團和軍方高層變得越來越軟弱。285

俄國一向是警察國家，繁重的治安任務主要依靠軍隊，但俄國不 

僅在1917年3月就失去了警察，從那以後也失去了軍隊。「除非由軍隊 

或警察發動政變，除非政府武裝的抵抗意志受到削弱，」歷史學家阿德 

里安•利特爾頓(Adrian Lyttelton)指出----他説的是意大利，但也同樣

適用於俄國——「否則，要在一個現代國家用『武力』奪取政權永遠行不 224

通。」遍世界大戰，尤其是1917年的軍事攻勢，所起的作用不僅在於加 

快了民眾激進化的步伐，它還拔去了軍隊作為維護秩序的力量的毒牙。

從維堡、赫爾辛基到普斯科夫——臨時政府稱之為「腐爛的三角區」—— 

戰爭期間在陸軍和艦隊中存在的激進情緒，成了布爾什維主義必不可少 

的傳播基礎。「十月事件在首都也許是一場『政變』，」有歷史學家寫道， 

「但在前線，它是一場革命。」湖那些政治化的武裝力量主要由農民構 

成，所以，不管他們是不是在軍隊服役，都是在進行他們自己的革命。 

「一個領土無限廣闊的國家，人口稀少卻飽受耕地匱乏之苦，」立憲民 

主靄杜馬代表瓦西里•馬克拉科夫(Vasily Maklakov)頗有後見之明地説 

道，「股民階級在別的國家通常都是維護秩序的堡壘，在1917年的俄國 

卻表現出革命者的特徵。」湖但士兵和水兵的革命與布爾什維主義是自

,埼註：遭是指.希聖在一場大災難或者革命性的事件之後 > 社會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254 斯大林：權力的样簡

覺地聯繫起來，而農民革命與布爾什維主義僅僅是偶然結合在一起的 。 

不久，農民革命就與布爾什維主義發生了衝突。

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內部，彼得格勒政變的方式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政變，這在後來成了他們終身的污點。富 

斯大林的調解被托洛茨基毫不客氣地拒絕之後，斯大林對這位新貴，醫 

備受關注、才智過人的托洛茨基的怨恨一下子爆發了。他怒氣沖沖地 

宣佈要辭去黨報的編輯職務。「俄國革命淘汰了不少權威人士，」在撇 

辭職的當天，斯大林輕蔑地寫道，「革命的威力也表現在它不對I■名人] 

打躬作揖，而要他們為它服務，如果他們不願意向它學習，那就會把也 

們拋到九霄雲外"J289*中央委員會沒有批准他的辭職，但他甚至在賤 

成功之後，仍舊忿恨不已。2卯托洛茨基後來在流亡時稱斯維爾德洛夫 

是「十月起義的總書記」，這話戳到了（時任）總書記斯大林的痛處。托 

洛茨基後來還為反對暴動的加米涅夫辯解説他在政變中起了  [■非常灘 

的作用」，並刻意補充説斯大林的作用不明顯° 291這顯然不是事實。的 

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列寧和盧那察爾斯基全部在具有歷史意義 

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講了話，而斯大林卻沒有。但在大會開幣 

前的10月24日，斯大林向蘇維埃中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發表了講話，而 

225 從講話來看，他對於為政變所作的軍事和政治準備顯然瞭如指掌邙 

外，他在整個1917年，尤其是那年的夏天和秋天，做了大量的評鄢 

編輯工作。&

斯大林發表的文章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對革命作了解釋，包括在麻 

維埃代表大會期間。「在革命的最初幾天，『全部政權歸蘇維埃！ J是- 

個新口號。」他在《真理報》（10月26日）上寫道一這是指1917年仙 

初的那段時間。由於科爾尼洛夫暴動，「8月底，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 

化……在七八月間氣息奄奄的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線的士兵委員會現在 

『突然』又復活起來。它們復活以後就在西伯利亞和高加索、芬蘭和烏 

拉爾、敖德薩和哈爾科夫等地奪取政權……於是彼得堡『一小群』布南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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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維克在4月間宣佈的『蘇維埃政權J，在8月底幾乎獲得了俄國各革命 

附級的公認。」他認為由蘇維埃掌權不同於臨時政府那些把社會主義者 

送進內開的沒完沒了的變動。「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説從下到上 

微底清洗後方和前線的所有一切政府機關……政權歸蘇維埃，一這 

就是説建立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的專政……公開的、群眾性的、在大 

眾面前實行的、沒有陰謀和幕後活動的專政。因為這種專政用不着掩 

飾：它將毫不留情地對付那些……加劇失業的同盟歇業資本家和那些 

抬高料價、製造饑荒的投機銀行家。」某些階級製造了苦難，某些階級 

會帶來拯救。「這就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的階級實質。 

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中的事件，戰爭的延長和對和平的渴望，前線的 

失敗和保简首都的問題，臨時政府的腐敗……破壞和饑荒、失業和疲 

敝，一所有這一切都不可遏止地引導俄國各革命階級去奪取政權。「 

「各階級」怎樣行使權力，這還需拭目以待。

斯大林的格魯吉亞同鄉、社會民主黨人達維德•薩吉拉施維里從 

1901年開始就認識他，那時薩吉拉施維里14歲，而未來的斯大林23 

歲。他的成長過程同斯大林差不多——父親不在身遂、沉浸在格魯吉亞 

殉難者和民族詩人的傳説中、憎惡帝俄官員和佔領軍、欽佩格魯吉亞 

描正義而戰的法外之徒並且加入了革命小組——但他成了孟什維克。不 

過，政變後，當薩吉拉施維里拒絕和自己的孟什維克同伴一起抵制由 

布爾什維克主導的蘇維埃時，斯大林在斯莫爾尼宮的走廊裏，「把他的 226

手非常友好地放在我的肩上，並〔開始〕用格魯吉亞語和我説話。jm 

鞋匠之子 '來自俄羅斯帝國邊緣地帶的格魯吉亞人朱加施維里一斯大 

林，由於地緣政治和世界大戰，由於許多重大的決定和機緣巧合，也由 

於他自己的奮鬥，已經在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的首都，成了未來新的權力 

結構中的一部分。在當選為新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布爾什 

継克黨人的名單上，斯大林排在第五位，後面是斯維爾德洛夫，前面是 

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西更為突岀的是，斯大林

認註：《斯大林全集＞笫3卷，第353-3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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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列盡允許進入自己在斯莫爾尼宮布爾什維克總部私人住所的僅 

個人J一。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親近和信任十分關鍵。有鹼



章七 第

1918 :達達王義和列寧

這一次讓我們試着不去做正確的事。

----猶太裔羅馬尼亞詩人族穆埃爾•羅森施托克（Samuel Rosenstock），

又名特里斯坦•查（TristanTzara ,意為「在我的図家是悲哀的」）.

（達逹主義宣言〉，1918年'

盧那察爾斯基紧緊抱着腦袋，額頭貼着窗户玻璃，站立的类勢顔得 

十分絕望。

---- 克里姆林宮衛戍司令帕維爾•馬爾科夫（Pavel Malkov），

1918年8月30日2

在10月的布爾什維克政變以及緊隨其後的那段時間，幾乎沒有街 

須慶祝活動，這與1917年2至3月以及之後那些興高釆烈的日子形成了 

鮮明對照，可列寧不到一個星期就在為雕塑家們擺姿勢了。甚至在這場 

瘋狂的暴動發生以前，幾乎沒有人認為它會長久。1917年夏天，俄國 

差不多所有政治派別的報刊一直在散佈這樣一種看法（就如帕維爾•米 

留可夫1918年回憶的）：「布爾什維克要麼決定不去奪權，因為他們沒有 

希里保住權力，要麼，如果他們真的奪了權，也只能堅持最短的時間。 

在非常溫和的圈子襄，後一種實驗甚至被看作是十分可取的，因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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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治好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狂熱病』。『許多右翼分子公然歡迎布爾仆 

維克政變，認為左翼分子很快將自取滅亡，但在滅亡之前，會首先清理 

掉可鄙的臨時政府。4當政變發生的時候，人們依然大吃一驚。接着, 

列寧選擇成立內閣政府，而不是將政府一概廢除。第二次蘇維埃代表 

大會，至少是那些仍然留在會場的人，批准了成立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 

政府。誠然，人民委員會不是由「資產階級」部長，而是由「人民委員 

（commissar）組成的。這個名稱來自法語aw诚Sre，而最初則源於拉丁 

228 ^commisarius ＞意思是更高權威（在這裏就是指「人民」）的全權代表」 

但它會長久嗎？二月革命中敢於取代沙皇的幾個「臨時」人物（米留可 

夫、克倫斯基），已經被拋到一邊。&軍隊的高級指揮官們，要麼淪為博 

下囚，要麼陷入絕望，比如拉夫爾•科爾尼洛夫，比如在戰爭中任嗾時 

間最長也最成功的總參謀長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他被迫逮捕了科 

爾尼洛夫）。在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當中，想要成為政治替代者的 

人，比如維克托•切爾諾夫和他的社會革命黨、尤利•馬爾托夫和他的 

孟什維克黨，似乎也已被踩在腳下。但是在1918年——由於在2月份從 

儒略曆（東正教曆法）改成格里高利曆（西曆），這一年成了俄國上千年歷 

史中最短的一年7—布爾什維克看上去也注定要「被拋到九霄雲外J。* 

這個自封的「政權」，頂層只有四個人：列寧、托洛茨基、斯維爾傷 

洛夫和斯大林。他們都有政治罪的犯罪紀錄，卻沒有任何行政經驗。 

（人民委員會的15名成員在沙皇時期被囚禁和流放的時間加起來有兩百 

年。）他們在散發着黴味的斯莫爾尼宮一18世紀那種為年輕的貴族女 

子進入社交界做準備的淑女學校——靠幾張桌子和破沙發安頓下來。在 

列寧又小又髒的房間對面，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人民委員會的委員 

們在那裏來來往往；他們起初根本沒有開過任何正式會議。列寧的信 

間有一面沒有油漆的木製隔牆，裏面有一個打字員（秘書處），還有- 

個給話務員用的小儲物間（通訊網絡）。從前的女院長仍舊佔着隔戦 

間。斯維爾德洛夫指派的一名水兵成了斯莫爾尼宮新任的街戍司令，

*编註：參考第六章、第254頁斯大林論|■革命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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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校園周圍匆忙怖置了一道防線，開始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肅清整棟 

大樓。11但是，列寧的第一輛公務車，一輛1915年製造的「蒂爾卡一梅 

里」牌豪華轎車（從前屬於沙皇），被一支消防隊從斯莫爾尼宮偷走，打 

算賣到芬蘭弄些錢。（斯捷潘•吉利（Stepan Gil]---------個一流的司機，

同時也是一個十分健談的人，過去為沙皇開車，現在是列寧的首席司機 

—帶人追查此事，竟然把車找了回來。尸「那時沒人知道列寧長甚麼 

樣子，」克魯普斯卡婭後來回憶説，「我們晚上經常到斯莫爾尼宮周圍溜 

達，沒人認得出他，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畫像。」”13名人民委員把「辦 

公室」設在斯莫爾尼宮，並試圖到他們準備接任的部門宣示權威。"被 

任命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的斯大林，沒有任何沙皇時代或臨時政府的部 

門可以去接管。2他的副手斯坦尼斯拉夫•佩斯特科夫斯基（Stanislaw 

Pestkowski）—是十月政變中奪取電報中心的波蘭布爾什維克小分隊 229

的成員——在斯莫爾尼宮碰巧找到一張空桌子，就在上面用圖釘釘了一 

條手寫的招牌：「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據佩斯特科夫斯基説,他們 

的房間靠近列寧的房間，所以「在一天之中」，列寧「往往會多次召見斯 

大林，也會到我們的辦公室把他叫走」。"列寧或許是喜歡繼續待在幕 

後，據説他曾主動要求把主席的位置讓給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沒有接 

受。”結果，托洛茨基成了「外交人民委員」，在樓上弄到一個房間。那 

個房間以前是負責管理姑娘們的「樓層女教師」的住處。斯維爾德洛夫 

繼續負責布爾什維克的黨務。16 '

起點很低，但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強勢的專政體制之一，這樣的變化 

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列寧其實是個小冊子作家。他在1918年的身份是 

「人民委員會主席兼記者」，他掙的稿費（1.5萬盧布）超過了工資（1萬盧 

布）。“托洛茨基是個作家，也是個滔滔不絕的演説家，但在治國理政 

方面同樣沒有經驗，沒有受過訓練。斯維爾德洛夫得益於父親的雕刻 

手藝，懂一些文書偽造的技術，同時也是一個優秀的政治組織者，但在 

制定政策方面毫無經驗。斯大林也是一個組織者、帰動者，有段時間 

被做過強盜，但主要工作是報刊編輯一自從他20歲不到在梯弗利斯 

薛過不長時間的氣象員以來，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實際上是他的第一份正 

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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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專制俄國的四個產兒發伟了一連串紙面上的法令：「廢陶 

法律、文官官階和法院的社會層級體系；宣佈「將所有僱傭工人和融 

窮人納入社會保險」；宣佈成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對糧食和農具實 

行國家壟斷。這些法令用了許多術語，比如「生產方式」、「階級敵人 

[■世界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以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一列 

寧的名義公佈並由斯大林等人代為簽署的這些法令，宣稱具有「法律效 

力」。‘8與此同時，政權沒有任何經費和工作人員。托洛茨基多次想茂 

管外交部大樓和工作人員都沒能成功。七1月9日，他第一次去那裏（位 

於冬宮廣場6號），迎接他的先是嘲笑，接着便是大批人員的離職。不 

錯，他的手下最後是在外交部的保險櫃裏找到了一小筆現金，但斯大 

林為了給自己的部門籌措經費，讓佩斯特科夫斯基從托洛茨基那裏弄 

了3,000盧布。&不久，佩斯特科夫斯基透露説自己以前在倫敦學過- 

助 點經濟學，然後就被任命為「國家銀行行長」o21員工們用嘲笑把他麒 

了，到頭來，他又回到斯大林那裏。

任命無事可做的佩斯特科夫斯基為央行行長以及許多類似的決定 ， 

帶有荒誕色彩，令人想起名為達達主義的新行為藝術中的挑釁。度割 

是一個非常貼切的無意義的字眼，它產生於世界大戰期間的中立國璜 

±，在一個叫做「伏爾泰酒馆」的地方，並且主要在猶太裔羅馬尼亞诗 

亡者當中。巧合的是，這家蘇黎世的小酒館（鏡子胡同1號）同列寧在就 

爭期間流亡時的寓所（鏡子胡同14號），剛好在同一條街上。達達派的 

詩人兼挑釁者特里斯坦•查拉興許還跟列寧下過棋。”達達主義和桶 

什維主義產生於同樣的歷史關頭。達達主義的發起者用拼貼畫、款 

奇、現成的物品、木偶戲、聲音詩、噪聲音樂、怪誕電影，以及為他的 

所嘲笑的新媒體搬演的一次性的惡作劇，對可惡的世界大戰、驅動它的 

卑鄙的利益集團以及冷漠的商業精神進行冷嘲熱諷。達達現象出現在 

多個國家，在柏林、科隆、巴黎、紐約、東京以及梯弗利斯都很活躍。 

逹達藝術家，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偏愛的稱謂「反藝術家」，並沒有把& 

如説重新定義為「泉」的小便器，同一種新的、更好的政治混為一談。” 

查拉作詩的方式是，把報紙上的文章剪成小條，裝在袋子裏搖晃，然後 

倒出來，攤在桌上。另一位達達藝術家在演講的時候，故意讓自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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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個詞都淹沒在震耳欲聾的列車汽笛聲中。這些策略和充滿學究 

氣、過於政治化的列寧相距甚遠：列寧及其發佈的有關新秩序的法令是 

沒有諷刺意味的。但布爾什維克的法令在頒佈後也墮入了帶有達達風 

格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説沙皇秩序的崩潰是革命，那革命就是一場崩潰。戰爭期間 

沙皇退位所造成的巨大權力真空，就像一記悶棍，讓臨時政府的行家 

們暈頭轉向。「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對時局的特點概括得很好，」布爾什 

維克政變前夕，臨時政府的一名財政官員在日記中寫道，「不幸的根 

源不在於混亂，而在於缺少政治權威｛bezvlastii｝。『4 10月之後，聲稱 

擁有廣泛權威的組織，如同先前一樣，紛紛冒了出來，但「缺少權威」 

的狀況越發嚴重。布爾什維主義也因為深刻的內部裂痕、行為失控和 

人事更替而混亂不堪，列寧的政治直覺要遠勝過俄國革命中的其他領 

導人，卻無法克服在功能上如同達達藝術中那震耳欲聾的汽笛聲的事 

物，即讓布爾什維克獲得名義上的權威的那種人為的破壞與混亂。有 231

些強大的集團，比較突出的是鐵路工會，堅決要求列寧和托洛茨基退 

出政府；在東線取得軍事勝利的德國，看起來很快就會徹底地征服俄 

國；布爾什維克新的政治警察首領，在近似於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左翼 

政變中被扣為人質；還有一位刺客，把兩顆子彈射進了列寧的體內。

到1918年夏天，有四條戰線發生了反政權的武裝叛亂。可是，列寧及 

其由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以及斯大林組成的核心圈，仍然設法保 

住了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壟斷。

布爾什維克專政當然不是純屬偶然。正如我們看到的，社會主義 

在俄國的政治景觀中佔據了決定性的地位。在俄國，軍隊和軍官團中 

的右翼勢力，比其他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要弱，而且跟別的地 

方不一樣，俄國缺少非社會主義的農民政黨。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 

部分在於舊的右翼權力集團在土地問題上的固執和純粹的愚笨。此 

外，布爾什維克能獲得壟斷社會主義事業的機會，俄國的其他幾個社 

會主義政黨也貢獻不小。列寧不是政治綿羊中的獨狼。列寧處族布 

爾什維克在大城市和俄國中心地區擁有龐大的政治基地，且牢牢把握 

核心地區的頂層。不過，布爾什維克專政並不是自動出現的，哪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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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俄的一些名義上歸他們管轄的地方也不是。專政是一種創造的行 

動。那種創造不是對於意料之外的危機的反應，而是深思熟慮的敏 

略，是列寧不顧布爾什維克許多高層人物的反對所採取的戰略。早在 

全面內戰爆發之前，實行專政的決心就存在了。實際上，這種決心是 

引發武裝衝突的原因之一（這是同時代人普遍強調的）。但這決不能理 

解成是布爾什維克建立了有效的治理體系。事情遠非如此。布爾什維 

克壟斷是和行政管理上以及社會生活中的混亂一同出現的。列寧的極 

端主義加劇了這種混亂，引發了越來越深刻的危機，而他反過來又用 

危機為自己的極端主義辯護。舊世界的大崩潰——不管給現實中成百 

上千萬的人帶來了怎樣的痛苦一都被布爾什維克理解為進步：毁源 

得越徹底越好。

人們會以為，這種混亂足以推翻那個演戲一樣的政府。單是糧食 

的供應問題就導致君主專制的突然垮台並暴露出臨時政府的無能。但 

壟斷和無政府狀態事實上是可以並存的，因為布爾什維克的壟斷帶來的 

232 不是控制，而是不讓其他人去發揮作用、去阻止混亂。25布爾什維主義

是一種運動，一種包羅萬象、毫無約束、武裝的無政府狀態，它屬跡 

兵和街頭的戰鬥小組、工廠的工人 ' 墨漬斑斑的抄寫員和鼓動員，以及 

想要掌握官印的工作人員。布爾什維主義也是一種幻想，一個勇敢的 

新世界，富饒而幸福，一種對人間夭國的渴念，伴以充滿荒誕精神的法 

令。1918年，世人見識了達達的玩世不恭，見識了布爾什維克無意中 

帶有達達風格的執政實驗，見識了有很多觀眾參與其中的表演藝術。 

處在中心的是決心超乎尋常的列寧，緊隨其後的是斯大林。斯大林成 

了列寧的全能副手之一，準備好要承擔一切任務。

壟斷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比較粗糙的，除了巴黎公社（1871）之加 

幾乎沒有提供甚麼指導，而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既有讚揚也有責備。円 

黎公社總共只存在了72天，它給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帶來了啟發（在 

1891年《法蘭西內戰》的再版序言中，恩格斯寫道，「你們想知道無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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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專政是甚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26 

巴黎公社帶來厳發的地方還在於它具有群眾參與的特點。不過，馬克 

思指出，公社社員在本該趕緊集中力量徹底打敗凡爾賽資產階級政權 

時，卻為了組織民主選舉而「失去了寶貴的時機」，同時，他們沒有奪 

取法蘭西國家銀行並徵用其保險庫，結果，那些錢被拿走，成了凡爾賽 

鎮壓公社的軍費。27t 1908年在日內瓦的一次紀念巴黎公社成立37週年 

和馬克思逝世25週年的集會上，列寧重申了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公社 

半途而廢，沒有對資產階級斬草除根。28不過，巴黎公社的浪漫主義魅 

力仍然存在。1917年和1918年初，列寧設想過一個以巴黎公社為原型 

的國家，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沒有官吏、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 

的民主。由全民普遍武裝的民兵來擔任公務」。2%這無意中也成了一個 

與達達主義相似的地方。直到1918年4月，列寧仍然堅持，「公民應該 

普遍參加審判工作和國家管理。對我們來説，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 233

有的勞動者來管理國家。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社會主義不是 

少數人，不是一個黨所能實施的」。3°§可是，一旦由於布爾杵維克政變 

而突然有了四面受敵的感覺，列寧就不再把巴黎公社當作令人鼓舞的榜 

樣了，巴黎公社成了一個純粹警示性的故事，説明對敵人決不能心慈手 

軟。七結果，敵人變得沒完沒了。

「和平、土地、麵包」，「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在這些動人的口號背 

後，在機關槍的背後，列寧以及布爾什維主義的擁護者們，始終覺得處 

在危險之中。政變那天早晨，1917年10月25日，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 

會還在召開，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乘坐兩輛汽車——其中一輛是在附近 

美國大使館的前面「借」來的——逃離了彼得格勒，名義上是準備到前線 

調來可靠的部隊。业「抵抗克倫斯基，他是科爾尼洛夫分子！」布爾什維 

克發出呼顔説。實際上」克倫斯基在前線只找到克雷莫夫中將第三騎兵 

*譚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人民出版社，1956-1974）第22卷.第229頁。

t認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20&* *207 頁°

*譯註：《列寧全集》第29卷，第271頁。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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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的幾百名哥薩克士兵，而克雷莫夫正是被克倫斯基指控犯有叛國龍亜 

在與他談話後自殺的那位科爾尼洛夫的部下°3310月29日，在彼得格勒 

城外的戰鬥中，死傷的至少有200人一比二月革命或十月革命的傷亡人 

數達多——結果，士氣低落的騎兵殘部，面對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 

召集的幾千名穿着五顏六色服裝的赤衞隊員和衞戍部隊士兵，根本不是 

對手。34克倫斯基僥幸再次逃脱，流亡國外。35其他的反布爾什維克分 

子把首都的士官生召集起來，奪取了阿斯托里亞飯店（布爾什維克的- 

些高層人物住在那裏）、國家銀行和電話局，但這些學生兵也不經打。14 

儘管這樣，布爾什維克仍在一直擔心「反革命」，尤其是（法國大革命中） 

1792年8月那段時間外敵入侵似乎助長了內部顛覆活動的情況。”「我们 

然記得，」達維德•薩吉拉施維里回憶説，「我在斯莫爾尼學院走廊裏看 

到，幾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臉上佈滿了焦慮»J38焦慮反倒加重了。

儘管成立了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人民委員會，可俄國大多數社會主 

義者仍然主張成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政府，這一立場在許多布稱 

什維克當中也很明顯。列夫•加米涅夫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飜 

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亦即蘇維埃代表大會常務機構的新任主席——此前奪 

234 權就是打著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名義。政變期間，加米涅夫試圖把大郡

分左傾的社會革命黨人，可能還有其他社會主義者，組成一個革命政 

府，此後他仍然想那麼做，因為他擔心，一個僅僅由布爾什維克组成的 

政權是注定要失敗的。後一種可能性在10月29日那天加大了，當時， 

鐵路工會的領導層以將會帶來嚴重後果的罷工相威脅，下了最後通牒， 

要求成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政府，以防發生內戰。野此事正程上 

人們被克倫斯基可能會打回來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的時候。鐵路罷工 

在1905年一度讓沙皇當局陷入癱瘓，現在，它也會阻礙布爾什維克去 

保衞自己。在衝戍部隊代表會議上——也是在10月29日那天——列穹 

和托洛茨基呼谶當天出席會議的（51個部隊單位中的）23個部隊單離 

供支持，反擊「反革命」。40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以及其他布爾什维 

克高層人物，卻正式同意，允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加入人民委眞 

會。41雖然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經過表決，同意進行談判，成立全部由 

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政府，政府成員包括布爾什維克黨人，但鐵路工會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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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要求成立把托洛茨基和列寧完全排除在外的政府。加米涅夫及其盟 

友向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提議，列寧仍然留在政府，但主席的位置讓 

给其他人，比如社會革命黨領導人維克托•切爾諾夫。布爾什維克黨 

人只保留幾個次要的部長職務。42

列寧似乎正在失去對黨的控制。1917年11月1日，布爾什維克的一 

份報紙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社論，宣佈左翼的各社會主義黨派達成一 

致，還説布爾什維克一向把「革命民主主義」理解為「所有社會主義政黨 

的聯合……而不是一黨統治」。43在列寧看來，加米涅夫是準備放棄十 

月政變的果實。但是，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使得列寧能夠 

擊敗這樣的挑戰。還是在11月I日，在自成一統的布爾什維克彼得堡委 

員會會議上一中央委員一般不出席這樣的會議——列寧指責加米涅夫 

努力與杜會革命黨以及孟什維克結盟的行為是背叛。他説：「此事不值 

一提。托洛茨基早就講過，這樣的聯合是行不通的。他理解這一點，打 

那以後，再也沒有一個理解得更好的布爾什維克。」列寧過去分裂了社 

會民主工黨，現在，他又威脅要分裂布爾什維克。「如果要分開，那就 

分開好了，」他説，「如果你們擁有多數，掌握了權力……我們就去水 

兵那裏。」“托洛茨基提議只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談判，他們正處於分裂 235

並成立獨立政黨的過程中，可以成為布爾什維克的初級合夥人。「權威 

就是力量，」托洛茨基大聲説道，「我們的權威來自少數服從多數。這是 

不可避免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一天，在緊接着召開的布爾什維 

克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時莫斯科還不在布爾什維克手中，但克倫斯 

基領導的哥薩克向彼得格勒進軍的威脅已經消除——列寧對加米涅夫大 

發雷霆，因為後者為了聯合當真在進行談判，而不是以談判為幌子，派 

援兵到莫斯科奪權。列寧要求停止所有談判，要求布爾什維克直接向群 

眾呼甌。加米涅夫反對説，鐵路工會擁有「巨大的權力」。斯維爾德洛夫 

從策略的觀點出發，反對中止談判，但也建議逮捕鐵路工會領導層的成 

員。"（斯大林沒有參加11月1日的會議；後來在那天夜裏，他倒是參加 

了被推遲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會上，爭論依然在繼續°）47

1917年11月2日，列寧毫不妥協的立場變得更加堅定，當天，親 

布爾什維克武裝以「蘇維埃政權」的名義，最終奪取了莫斯科的克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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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宮。莫斯科市中心的武裝衝突你來我往地打了一個星期，全部居民 

中只有極少數捲入其中，雙方大概各有15,000人；布爾什維克這邊觥 

228人一這比其他地方都要多。保衞政府的人損失不詳，「對克里娥i 

宮和莫斯科其他地方的炮擊沒有給我們的部隊造成損失，但正在造赠 

古蹟和聖地的極大破壞，造成和平市民的死亡」，他們的停火公吿一 

相當於宣怖投降一這麼説。加再説彼得格勒，第二天，加米涅夫膽 

諾維也夫得到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支持，就成立完全由社會主蠢者 

組成的政府這一問題繼續進行談判，但是，由於克倫斯基被擊退，期 

科已經到手，列寧與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捷爾任斯基以 

及另外五人分別談話，並讓他們簽署了一份決議，譴責布爾什維克中央 

委員會中的「少數派」放棄壟斷政權這一做法是「背叛」。"因為政策分 

歧而指控共同度過了多年的地下鬥爭、囚禁和流放生活的親密同志是扳 

徒，只有列寧才幹得出來。

若是加米涅夫要列寧攤牌並讓他去水兵那裏，歷史也許就不同了。 

236 可加米涅夫非但沒有指責列寧是個狂熱的瘋子，沒有奪取對中央委員

會的控制權，沒有利用成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政府這一深號 

迎的想法，設法將工廠、街道、布爾什維克地方黨組織以及其他社會主 

義政黨召集起來，反而放棄了自己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位置。 

季諾維也夫和另外三人也辭去了職務。釦包括阿列克謝•李可夫⑶爾 

Rykov，內務人民委員）在內的幾名布爾什維克退出了人民委員會。慨 

們認為必須成立完全由蘇維埃政黨組成的社會主義政府，」他們宣府 

説，「我們認為除此之外只有一條路：依靠政治恐怖來維持一個繊軸 

布爾什維克組成的政府。就這樣，列寧在布爾什維克內部的反對*  

把兩個十分關鍵的機構一中央委員會和政府一讓給了他。

還有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那是由加米涅夫擔任盛 

的，而且它在許多人看來，是新的最高機構：列寧曾經親自起草過T 

決議，確認人民委員會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下屬機構，決制 

得1917年10月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通過。”但是在11月4日硕 

寧去了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執委們説，他們對人民委員會沒彬 

法的管轄權。就此事將進行表決，結果可能會對列寧不利，但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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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堅持説，他、托洛茨基、斯大林以及另外一名在場的人民委員也要投 

票。在實質上是對自己政府的信任投票中，4名人民委員投了贊成票， 

3名溫和派布爾什維克投了棄權票，結果，列寧的動議以29票對23票 

獲得通過。53如此一來，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就脱離了立法機關的 

監督。列寧沒有罷休：11月8日，他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會議上， 

強迫加米涅夫辭去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職務。54 (同一天，季諾 

維也夫放棄了自己的立場，重新加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這個月 

擾未結束，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就放棄了自己的主張，但列寧並沒有馬上 

接受他們。)列寧迅速採取行動，讓斯維爾德洛夫被任命為新的蘇維埃 

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僅以5票的優勢赢得了這個重要職務。

作為不可或缺的組織者，斯維爾德洛夫顯得比以前更加突出了。 

他現在同時擔任布爾什維克黨的書記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 

且巧妙地把後者變成了事實上的布爾什維克機構，將其會議的目的「定 

位」在獲得想要的結果。"此外，斯維爾德洛夫還做到了加米涅夫過去 

沒籠做到的事情：他連哄帶勸，讓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少數派的角色加 237

入了布爾什維克控制的人民委員會，目的是分化反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 

義者。"從1917年底到1918年初，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崛起的速度之快， 

或許僅次於1917年夏秋的布爾什維克。原因很明顯：帝國主義戰爭在 

繼績，倒向更激進的左傾政策的過程也在繼續。12月至1月，甚至有傳 

聞説，有些左派布爾什維克黨人想要聯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發動新的政 

變，逮捕列寧，成立新政府，而新政府的領導人大概是「左派共產主義 

者」格里戈里•「尤利」•皮達可夫(Grigory "Yiiri" Pyatakov )。左派社會 

革命黨人加入人民委員會讓鐵路工會無法建立起反布爾什維克壟斷的統  

一戰線，他們想要成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真正的聯合政府，這一 

努力也沒能成功。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加入中央政府還鞏固了布爾什維 

克在各省的地位。” 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沒有任何土地綱 

領，他們抄襲的是社會革命黨人的土地綱領；斯維爾德洛夫公開承認， 

革命前，布爾什維克「在農民中根本沒有開展過任何工作」。*在這樣的 

背景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提供的不僅有立竿見影的策略優勢，還有長 

速的政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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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都把自己看作是初級合夥人，而不是喜 

正的聯合政府中的一分子，而且他們主要是在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 

及怠工非常委員會」）任職或者作為軍事委員派駐軍隊。在此期間，列 

寧意在壟斷權力的政治攻勢勢頭不減，還把目標對準公共領域。十月 

政變前，他曾抨擊書報檢查制度是「封建的」和「亞細亞的」，但現在， 

他認為「資產階級」報刊是「危險性不下於炸彈和機關槍的武器」。糠 

1917年10月底到11月，列寧查封了約60種報紙。是的，在貓抓老鼠一 

般的追逐中，如同以賽亞•柏林調侃的，自由派的報紙《白天》被娜 

後，很快又改成《晚上》出現了一段時間，然後是《夜》，再然後是《牛 

夜》，最後是《漆黑的夜》，之後就永久停刊了。61明顯持左翼立場的聲 

紙也成了打擊對象。「歷史在重演」，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報紙《人民事 

業報》不滿地説——該報在沙皇統治時期曾經被關停過。位 一些左派社 

會革命黨人也對布爾什維克的書報檢查制度十分憤慨。根據布爾什絶 

克的法令，這些鎮壓措施屬於「臨時性的，一旦局勢正常就會逐步贝 

消」，可I■正常」的局勢當然是再也不會出現了。M

沒有國家的狀態

238 托洛茨基回憶起來毫不掩飾，「從宣佈推翻臨時政府那一刻起，列

寧就在大大小小的事務中扮演起了政府的角色」。的確如此，可灘 

列寧在包括斯莫爾尼宮和塔夫利達宮在內的彼得格勒地區大搞政治壟督 

的時候，在更廣大的地區，權威卻在進一步碎片化。政變加快了帝國 

解體的速度。從1917年11月到1918年1月，就像冰山在海水中坍場- 

樣，帝俄也在一塊接一塊地脱落一芬蘭、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食 

宛、波蘭、烏克蘭、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這些從前的豈 

疆省份變成了它們自己宣稱的「民族共和國」，剩下一個截頭去尾的頂 

維埃俄國」，同國內大部分已開發地區的關係都是懸而未決。作為跋 

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不得不盡力控制這種解體的趨勢，例如，同鵬 

獨立的芬蘭簽訂劃界條約（比較危險的是，國界離彼得格勒很近）。皈 

國中心地區各省也都宣怖自己為「共和國」一 山、卡盧加、梁贊、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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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奧倫堡。有時候，這樣做是自上而下推動的，比如頓河蘇維埃共 

和國，那是希望可以堵住德國人的嘴，防止他們打着維護I■自決」的名 

義發動武裝干涉。俗不管成立的原因是甚麼，省立共和國根本統治不了 

自己名義上的領土，因為各縣各村也都宣佈自己至高無上。在這種近 

乎徹底的權力下移中，各種各樣的「人民委員會」紛紛登場。莫斯科的 

「人民委員會」根本就沒打算將自己隸屬於列寧的人民委員會，而且還 

聲稱對周圍的十幾個省份擁有管轄權。「由於有幾個類似的人民委員部 

並存，人民和〔地方〕機構就不知道該找哪一個，只好同時與兩個層級 

打交道」，一位觀察家抱怨説。他還説，原吿們「一般既向省級的人民 

委員部提起上訴也向中央的人民委員部提起上訴，哪個判決有利就認為 

哪個合法」。66

地方機構承擔起——或根本沒有承擔起——基本的治理職責，名義 

上的中央當局則在搜尋金錢。早在10月25日下午，另一位波蘭的布爾 

什維克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Wiaczeslaw M^zynski)就帶着一支武裝 

小分隊去過俄羅斯國家銀行，此後又去過多次。67曾在巴黎里昂信賞銀 

行幹過一段時間出納的明仁斯基是新任的「財政部事務人民委員」，就 

好像在新秩序下根本不會有常設的財政人民委員部而只有沒收充公一 239

樣。他的行動引發了財政部和俄羅斯國家銀行員工的罷工。68私人銀行 

也關了門，而在武力的威脅下重新開門之後，又拒絕承兑布爾什維克• 

政府的支票和匯票。69明仁斯基最後乾脆搶劫了國家銀行，把500萬盧 

布擱在斯莫爾尼宮列寧的桌上。”他的搶劫啟發了布爾什維克的官員和 

冒充布爾什維克官員的騙子，去奪取更多存放在銀行的財物。在此期 

間，租用銀行保險箱的人受到威脅，説財物會被沒收，於是，他們只好 

露面進行登記，可當他們拿來鑰匙，財物還是被沒收了 ：外幣、金銀、 

首飾、未鑲嵌的寶石。71在1917年12月的時候，債券利息的支付(息票) 

和股票分紅實際上結束了。” 1918年1月，布爾什維克拒絕承認沙皇時 

代所有的內外國債，據估計在630億盧布左右。這是一筆巨款，其中對 

內發行的大概有440億盧布，對外發行的有190億盧布。”不管會在意 

識形態上引起多大的震動，他們都完全沒有能力支付國債的利息。"衝 

擊波影響到國際金融體系，盧布被逐出歐洲市場，俄國失去了國際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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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復存在。工業貸款停止。”機荒」很快就會困 

擾着這個國家。％

上億的俄國農民一直在忙着瓜分貴族、皇室、教會和他們自己的 

土地（作為斯托貫平改革的受益者，許多農民的產業現在都被圈匐 

了）。”俄國當時的經濟學家鮑里斯•布魯茨庫斯（Boris Brutzkus，出生 

於拉脱維亞）認為，1917至1918年的農民革命是「充滿原始憤怒的群衆 

運動，這類運動在世界上從未見過」。78然而平均下來農民似乎只多分 

了 1英畝*耕地 。有些人對於新分的條田心存疑慮，這些土地沒能服育 

己原來的耕地合併起來，可能會被別人要走。（有時候，要去耕種新分 

到的土地就必須走很遠的路，結果他們就自動放棄了那些土地。）"但 

農民不再交租了，在農民土地銀行欠的債務也一筆勾銷。"總的來説， 

大動盪加強了重新分配型的村社和既不僱傭別人也不受僱於人的中農 

的地位。81重新分配土地的功勞有多少要歸於布爾什維克，現在還彳贖 

説，儘管列寧當初是順手抄襲了社會革命黨人深受歡迎的土地法令。 

（社會革命黨人在同立憲民主黨人聯手為臨時政府工作的時候，基本上 

240 放棄了立刻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張。）布爾什維克的農業人民委員宣稱 ，

土地法令「就像是對群眾發出的戰鬥口號」，而且他還説了一句發人條 

思的話：「佔地是既成事實。要從農民手裏收回土地，無論如何也行不 

通oj82±地法令刊登在所有報紙上，並且還出了小冊子（返鄉士兵的土 

地法令是同日曆一起發的，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會拿土地法令來捲煙抽 

了）。的但是在俄羅斯帝國，私人土地集中程度最高的是波羅的海沿岸 

地區 ' 西部各省、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所有這些地方都不在布爾什维 

克的控制範圍之內。要讓農民轉向布爾什維主義，一紙法令不夠帰 

需要很多別的辦法。

由於農村地區的騷亂和暴力，已經因為戰爭而受到嚴重破壞的城市 

糧食供應變得更加嚴峻了。遠離糧食主產區的彼得格勒，甚至禳有真 

斯科，配給的口糧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一大約每天220克麵包。'地

編註-約0.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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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原料一同開始消失，工人只好由協管工廠變為接管工廠（「工人的 

控制」），只要能維持工廠的運轉就行，但這些做法往往都失敗了。和 

至少600萬國內難民相比，整個無產階級的數量——頂峰時有300萬人 

左右，而此時正在不斷減少一要少很多，而要是算上逃兵和戰俘，難 

民數量或許多達1,700萬。"這個龐大的臨時人口常常化身為劫掠小城 

市和農村的武裝團夥。"在城市，赤衞隊的非正規武裝和衞戍部隊繼續 

給公共秩序製造混亂，而布爾什維主義除了赤衞隊之外，根本沒有別 

的治安力量。前線士兵每個月大概可以得到5盧布，赤衞隊員每天就可 

以得到10盧布，相當於工廠工人的日工資，但許多工廠已經關門，不 

再發工資了。於是，赤衞隊員，也就是用步槍或剛剛搶來的武器武裝 

起來的工廠工人，數量迅速膨脹。"佩戴和未佩戴紅袖章的劫掠者，把 

首都無數宮殿的酒窖當作目標；有些人「悶死和淹死在酒裏」，有目擊 

者寫道，而其他人則放槍取樂。881917年12月4日，政權宣佈成立打擊 

酒後肇事委員會，負責人是投奔布爾什維克的沙皇軍官弗拉基米爾 • 

邦契一布魯耶維奇（Mikhail Bonch-Bruevich）。「對擅闖酒窖、倉庫、工 

廠 '貨攤、商店、私人住所者，」蘇維埃的報紙威脅説，「無需任何警 

吿，就會用機關槍撕碎。」一這擺明了是要使用不受限制的暴力。89

但政權發現了一個更大的威脅：據説舊政權的工作人員在策劃一 241

場I■總罷工」。許多留用的官員已經在罷工，話務員、甚至藥劑師和中 

小學教師也在罷工；到各部上班的大多只是些清潔工和看門人。卯12 

月7日，人民委員會成立了第二支應急力量，即「臨時性的」全俄肅清反 

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按照俄文首字母的縮寫稱為［■契卡」，總部設 

在格羅霍瓦婭大街2號。「現在，戰爭開始了一面對面地戰鬥到底， 

不是生，就是死！」契卡首腦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帶有貴族血統的 

波蘭布爾什維克，對人民委員會説。「我認為，我需要的是一個讓革命 

者與反革命分子算帳的機關。」"捷爾任斯基（生於1877年）在沙皇時代 

曾經被關押和流放西伯利亞達11年之久，等他有了出頭之日，牙齒已 

级沒幾顆了，局部面癱使他在微笑時嘴巴歪斜，但他對正義充滿了激 

情。贝契卡成立不到兩個星期，就逮捕了大約30名所謂的陰謀分子—— 

據説屬於一個叫做「政府工作人員工會聯盟」的組織，然後利用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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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沒收來的地址簿又逮捕了一批人。其他工作人員——他們的工資、 

住所、口糧和自由都岌岌可危——放棄了反對新政府的立場。卯然後， 

布爾什維克在1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爭論，是否該讓這些I■資本主飜 

工具」和「怠工分子」恢復他們在政府中的職務。

俄國的革命者當中，大部分人覺得這個新的政治警察機構極其可 

惡，就連布爾什維克的許多骨幹也這麼認為。％許多無恥之徒，包括- 

些罪犯，都加入了契卡，而他們的職責往往不僅僅或不完全是政治鏡 

壓。契卡還把打擊「投機」作為自己的任務，但該部門本身便是作為- 

大投機者出現的。”「他們尋找反革命分子，」一位在早期目睹過契卡捜 

捕行動的人寫道，「再把值錢的東西拿走。」％倉庫裏堆滿了用強制手段 

無償收繳的貨物，這些成了「國家財產」，接着又會被分送給官員和朋 

友，或者賣掉。1918年5月中旬，在擁有3萬人口的伏爾加河畔的製革 

業中心博戈羅茨克成立了契卡，但在5月29日那天，契卡大樓遭到攻 

擊，受到嚴重破壞。從省會下諾夫哥羅德派來的小分隊執行了處映任 

務。「我們沒收了價值20萬盧布的金銀物品和價值100萬盧布的羊毛,J 

契卡報吿説，「工廠主和資產階級逃走了。委員會決定沒收那些逃跑者 

242 的財產，再賣給工人和農民。」"（所謂「工人和農民」可能包括黨的頭頭

和負責治安的官員們。）當有人指控契卡和布爾什維克當局有搶掠行為 

的時候，他們常常推得一乾二淨，儘管列寧想出了一個方便的託詞一 

「我們掠奪掠奪者」。98

為所欲為的遠不只是契卡。「所有希望『國有化』的人都這樣做J， 

新成立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一名官員回憶説。艸在破壞穩定方面， 

沒收和投機所帶來的混亂，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要超過真正的反革命 

陰謀。同時，契卡在保障安全方面的作用還是個問題。早在1918年1 

月，列寧的汽車就遭到過機槍從後面掃射（兩顆子彈打穿了擋風玻璃）， 

斯莫爾尼宮也受到過炸彈恐嚇。到了2月，契卡宣佈，為了消滅饭 

革命大患」，有權執行就地處決。這樣的公吿看上去既像是恐慌，同時 

也是對「資產階級」自由的蔑視。預'後來，契卡在1918年中期的一份自 

我評價中説：I■我們實力不強、能力不足、知識不夠，而且〔非常）委員 

會的規模很小。」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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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這便是處於沒有國家的無政府狀態的布爾什維克壟斷：工廠閒置； 

荷槍實彈的醉漢和到處搶劫的赤衞隊員；遭到蓄意破壞的金融系統；消 

耗殆盡的糧食儲備；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模糊的初級合夥人身份；低能的 

秘密警察，忙於盜竊財物和他們恰恰應該予以打擊的投機活動；除此之 

外，還有臨時政府垮台前終於定下的、從1917年11月12日開始的立憲 

會議選舉。皿這其中充滿了諷刺的意味：俄國立憲民主黨過去在民主 

選舉的問題上舉棋不定，因為他們對農民、士兵、水兵和工人的選舉結 

果不放心，可現在，獨斷專行的列寧卻決定實行民主選舉。‘°4立憲會 

議召開在即，那樣一來，對於清一色布爾什維克的人民委員會持反對立 

場的社會主義者就會受到削弱。同時，不管怎麼説，不少布爾什維克 

高層人物都以為他們穩操勝券。布爾什維克黨當然也在發力。他們壓 

制其他競爭者的宣傳，在自己的報刊上攻撃別的候選人，指責社會革命 

黨人（「披着羊皮的狼」）、孟什維克派社會民主黨人（「為反革命開路的 243

資產階級奴僕」）以及立憲民主黨人（「資本主義掠奪者」）。大規模的恐 

寐與欺騙的舞台似乎搭好了。但不可思議的是，俄國經歷了有史以來 

的第一次真正意義的普選。

投票的組織工作事實上極其繁重，這或許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自半個 

世紀前農民解放以來規模最大的事業。由16名真正獨立的成員組成的 

全俄選舉委員會負責監督整個流程，由法官代表、地方政府機構（類似 

菸沙皇時代的地方自治機關〔旳心如〕但也稱蘇維埃）代表，以及參加投 

票的群眾代表所組成的地區、縣和村社委員會負責地方選舉的監督工 

作。鎮、區、縣的選舉委員會擬定選民名單：只要年滿20週歲，不分 

男女。皿約有4,440萬人跨越遙遠的距離，在戰爭期間，在75個選區， 

在前線和艦隊（近500萬士兵和水兵參加），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參加了 

進舉。在德佔區（沙皇統治下的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還 

有控制力嚴重不足的俄屬突厥斯坦，根本沒有舉行選舉，而有些地區的 

選舉結果最後丢失了。直到1917年11月28日，即原定正式召開會議的 

時間，選舉工作仍未完成，因此，已經公佈的會議開幕時間只能推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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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舉又引發立憲會議的保衞者當天在塔夫利達宮遊行示威。列寧的 

回應是，提出一項法令，稱立憲民主黨的主要政治家是「人民公敵」憶 

項罪名最初是布爾什維克的對手用在列寧等人身上的），認為在他佝就 

任之前必須逮捕他們。，06*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 ，除了一個人，全部 

支持列寧11月28日關於打擊立憲民主黨人的決議，而那個人就是斯大 

林。w斯大林為甚麼會不同意，現在還不清楚。不過，布爾什維克中 

央委員會在第二天以其特有的方式，頒佈了一項秘密法令，正式確立新 

的政治秩序，授予列寧、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決定「所有 

緊急問題」的權利。m可是，有甚麼不算緊急問題呢？

儘管有鎮壓和對專政權力的維護，可此次選舉畢竟帶來了表現民 

意的機會。’的當然，從兩大首都之外的整個歐亞地區來看，有學者指 

出，直到1918年中期，人們對特定機構（蘇維埃、士兵委員會、工廠委 

員會）的忠誠度，仍然遠高於對特定政黨的忠誠度。血但這一點正録 

變化，因為民眾可以在選舉中選擇不同的政黨。生活在農村地區，而 

244 且根本沒有非社會主義政黨可選的五分之四的人口，把票投給了主要面

向農民的社會革命黨，使之獲得巨大的多數，差點就到了登記選票嬲 

的40%，接近1,800萬票。同時，另有350萬票投給了烏克蘭社會革命 

黨。還有45萬票投給了俄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是在候選人名單彥 

生後才分裂出來的）。在最肥沃的農業區，以及整個農村地區，社會革 

命黨人的總票數最多，那裏的投票率也非常高，達到60%至80%。相 

比起來 , 在城市大約為50%。社會革命黨人得票率最高的是西伯利亞， 

那裏以農業為主，幾乎沒有工業。

社會革命黨人贏得了選舉。但其內部的分裂表明，社會主義缱縞 

朝着激進化方向發展的趨勢仍然非常強大（烏克蘭社會革命黨人比瞬 

社會革命黨人還左）。社會民主黨獲得的選票也相當多，儘管孟什維克 

派得到的不多；只有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情況不錯，得到66萬票（30% 

是在高加索）；俄國孟什維克只得到130萬票，不到總票數的3%。相 

*課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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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社會民主黨的布爾什維克派獲得了 1,060萬票，佔總票數的 

24%。布爾什維克在八個省的得票率超過50%。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 

命黨人分享了軍隊的選票，各得40%左右。但是，有一點很能説明問 

题，在沒有受到布爾什維克鼓動影響的黑海艦隊，社會革命黨人和布爾 

什維克的得票率是2 ： 1，而在波羅的海艦隊K裏很容易受布爾什維 

克鼓動人員的影響，布爾什維克以3 : 1佔據上風。在西方集團軍群和 

北方集團軍群，以及在大城市的衞戍部隊，布爾什維克以絕對優勢獲 

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駐防士兵中的得票率達到80%。因此，正如列 

寧本人後來承認的，首都及其附近的士兵和水兵（穿制服的農民）的選 

票拯救了布爾什維主義，使之沒有被社會革命黨人徹底擊敗。山

非社會主義政黨只得到350萬票，其中約有200萬票歸立憲民主 

黨。其得票率不足5%。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憲民主黨人得到的 

選票中，有近三分之-------50萬票左右——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登

記的。布爾什維克在兩個首都得到了近80萬選票，而立憲民主黨在那 

裏的得票數位列第二（同時，在38個省會城市中有11個超過布爾什維 

克）。因此，布爾什維主義最牢固的據點同時也是「階級敵人」最牢固 

的據點，布爾什維克之所以一直擔心即將發生「反革命」，原因就在這 

裏。"最重要的一點或許在於，無論在哪裏都看不到有組織的右翼政 

治活動。在「革命民主主義」、土地重新分配以及和平的氣氛下，俄國 245 

選民一邊倒地支持社會主義一各個社會主義政黨總共得到超過80%的 

選票。113

布爾什維主義的選舉結果的確比非布爾什維克黨人預期的要好。

從某種意義上説，從前的俄羅斯帝國大概有一半在選舉中支持社會主義 

但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看來選民想要的是不受布爾什維克操縱的人民政 

權、土地以及和平。然而，從另一種意義上説，在國家的戰略中心（彼 

得格勒和莫斯科），在一些關鍵性的軍人選民中（首都衞戍部隊和波羅 

的海水兵），布爾什維克贏得了選舉的勝利。這對列寧來説足夠了。其 

他政黨和團體還沒有完全領會到他的分量，更重要的是，還沒有領會到 

布爾什維主義大眾政治的威力（在1917年夏天的前線已經顯示出來）。

「誰看不出來我們擁有的根本不是『蘇維埃』政權，而是列寧和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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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政呢，誰看不出來他們的專政靠的是被他們矇騙的士兵和武裝工人 

的刺刀呢」，社會革命黨人尼古拉•蘇漢諾夫1917年11月在其主編的 

《新生活報》上感嘆説，而列寧很快就把該報關停了。“4但是，從根本 

上來説，這不是矇騙，雖然布爾什維克説過很多推談搪塞的話，也舞 

很多花招。實際上，列寧的專政同許多群眾一樣，主張一種深入人心 

最高綱領：無論如何都要結束戰爭；願意看到用武力「保衞革命」，顷 

意看到窮人對富人毫不含糊的階級鬥一他們之間的立場有分歧，但 

也相互吸引。列寧從民眾的激進主義中汲取了力量。”5

1918年1月5日下午4時，期待已久的立憲會議在從前杜馬所在的 

塔夫利達宮的白廳開幕了，但氣氛卻有點兇險。布爾什維克在大街上 

佈滿了忠誠的武裝人員和大炮。有傳言説，供電會被切斷——社會革 

命黨的代表是帶着蠟燭來的，還説警車已經上路。大廳裏，旁翦席上 

擠滿了吵吵鬧鬧的水兵和搗亂分子。震耳欲聾的起哄聲、拉動槍栓的 

疇嚓聲以及上刺刀的吧嗒聲，使得演講不時被打斷。s將近800名代 

表赢得了席位，其中社會革命黨人代表370至380人，布爾什維克代 

表168至175人，另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代表39至40人，孟什維克湘 

立憲民主黨人代表各17人，但後者已被宣佈為非法，因而沒有出席， 

許多孟什維克代表也沒有到場。”7關鍵是，烏克蘭社會革命黨人沒有 

參加會議。由於有這些缺席的和被捕的，實際參會人數在400至50眨 

246 間。皿列寧在用簾子隔開的從前政府的包廂裏觀察情況。m代表席上，

布爾什維克黨團由30歲的尼古拉•布哈林領導，約翰•里德對他有過 

生動的描寫：「個子不高，紅鬍子，眼裏充滿狂熱——他們説他『比列 

寧携左』。」”。代表們推選社會革命黨主席維克托•切爾諾夫為大會主 

席；布爾什維克支持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Maria 

Spiridonova)，一個聲望很高的恐怖分子，她得票也不少，有153票，比 

切爾諾夫少91票。布爾什維克要求限制立憲會議範圍的動議沒有獲得 

通過(237票對146票)。列寧讓自己的一名擁護者，波羅的海艦隊水兵 

的首領，宣佈布爾什維克代表退出大會；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包 

括斯皮里多諾娃，後來也退出了。121大會開了約12個小時，凌晨4時 

左右，波羅的海艦隊的一名水兵登上主席台，拍了拍切爾諾夫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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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拉了拉他的袖子），大聲説，布爾什維克海軍人民委員「要求在場的 

人離開大廳」。當切爾諾夫回答説「如果你不介意，那要由立憲會議來 

決定」時，這位水兵説：「我建議你們離開大廳，時候不早了，衞兵們 

累了。」"切爾諾夫匆忙就一些法律進行了投票，在早晨4:40休會。後 

來在當天下午（1月6日），當代表們趕來繼續開會時，衞兵們不讓他們 

進去。f俄國的立憲會議只開了一天就結束了，而且再也沒有開過。 

僦連會議紀要的原件後來也被人從切爾諾夫僑居布拉格時的住所偷走 

7 \ 124 了。）

布爾什維克根本不是在背地裏威脅。”5「我們不會同任何人分享權 

力，」在立憲會議召開前，托洛茨基就該問題寫道，「如果我們半途而 

廢，那就不是革命，而是流產……是虛假的歷史分娩。選舉中，社 

會革命黨在西南戰線、羅馬尼亞戰線和高加索戰線都獲得了決定性的勝 

利，但其領導層沒有把部隊帶到首都，甚至沒有接受彼得格勒衞戍部隊 

根要提供的武裝援助。F 一些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在原則上放棄使用武 

力；他們最苦惱的是，如果動員士兵自願保衞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那 

會讓布爾什維克找到解散它的藉口，可布爾什維克不管怎樣都會解散 

它。⑵在農村地區，根本沒有感覺到有保衞立憲會議的必要，那裏的 

農民革命已經掃蕩了沙皇時代的整個官場，從省的總督到地方警察和地 

方長官，取而代之的是農民自治。"9在首都，數萬名抗議者，包括工 

廠工人在內，遊行到塔夫利達宮，試圖拯救立憲會議，但忠於布爾什維 

克的武裝向他們開火。成這是自1917年2月和6月以來，俄國城市首次 247

有平民由於政治原因遭到槍殺，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懲罰。

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存在有助於削弱民眾對立憲會議的忠誠意識。

列寧把布爾什維化的蘇維埃説成是「更高形式的」民主——不是在英法受 

到稱頌的程序民主或資產階級民主，而是體現了社會正義和（底層）人 

民權力的民主。這種觀點在俄國影響廣泛，雖然遠遠不是所有人都贊 

成列寧充滿偏見的做法，把社會主義者佔壓倒多數的立憲會議等同於 

「資產階級」民主。為了進一步印證這一觀點，斯維爾德洛夫主導的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把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提前安排在1月10 

B，剛好在立憲會議被解散之後。”3許多代表為了表示抗議而拒絕參



278
斯大林：權力的悖詢

加，但那些出席會議的代表以事後表決的方式把強行解散立憲會議這- 

行為合法化了。*

托洛茨基的失敗

和平！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立即實現普遍的和平：布爾什維主義之 

所以得到民眾的支持，首先是因為它承諾退出可惡的戰爭。可是在蘇 

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突然開始含糊其詞了。「新政權會盡-切 

努力，」他承諾説，「但我們不是説，把刺刀往地上一插，一下子就可 

以結束戰爭……不是説今天或明天就可以締造和平。」'0 （報紙在刊登 

他的講話時刪掉了這些內容。）大會通過的「和平法令」——沒有提到美 

國，但提到了英國、法國和德國，説它們是「這次戰爭中三個最大的參 

戰國」——建議所有交戰國停戰三個月，立即進行談判，締結公正、民 

主、沒有割地、沒有賠款的和約。（布爾什維克的其他公吿鼓動這些交 

戰國的公民推翻政府。）成列寧和斯大林用無線電報向俄國部隊下令停 

戰，這是多此一舉。列寧給德軍指揮部發了一封建議無條件停戰的明 

碼電報，雖然他知道，協約國也會收到這條電文（當協約國收到時，會 

更加確信列寧是德國的奸細）。英法拒絕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對和平 

•8 法令以及托洛茨基的正式聲明都未作出回應。協約國倒是給俄軍的野

戰司令部發送了公報。成在此期間，托洛茨基手下的一名水兵在搜查 

俄國外交部的保險庫時，找到了沙皇與英法簽訂的兼併性的秘密戰爭條 

約；托洛茨基公佈了這些文件，並譴責協約國是「帝國主義者」。”偶 

約國的報紙幾乎無一例外，都沒有轉載被曝光的內容。）炒對於步步累 

逼的德軍，當時仍不清楚該怎麼辦，如果還有辦法的話。

設在（彼得格勒西南400英里t處的）莫吉廖夫的俄國大本營沒有參 

與十月政變，但革命使他們陷入了混亂。他們在1917年2月請求沙皇 

*譯註：I■我們從來也沒有許過願，説把剌刀往地上一插，一下子就可以结束戰爭。」《列零 

全集》第33卷，第58頁。

t褊註：約64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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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位，結果加快了革命的步伐。1917年11月8日，列寧和托洛茨基通 

過無線電報命令俄國的代理最高總司令、41歲的尼古拉•杜鶴寧將軍 

（Nikolai Dukhonin）—曾任科爾尼洛夫的參謀長——與德國人進行單 

獨的停戰談判。杜鶴寧拒絕執行這種背叛俄國盟友的命令。為了説明 

『反革命」想要把戰爭繼續打下去，列寧讓人把往來通話分發給所有部 

隊。他還讓32歲的尼古拉•克雷連柯（Nikolai Krylenko）接替杜鶴寧的 

職務，而直到當時為止，克雷連柯依然是俄國軍官團中軍銜最低的軍官 

（準尉）。知1917年11月20日，他帶着一列車擁護布爾什維克的士兵和 

水兵趕到莫吉廖夫。杜鶴寧正式向他移交權力。⑷杜鶴寧沒有逃跑， 

也沒有阻止科爾尼洛夫將軍和其他沙皇高級軍官的逃跑一自從1917 

年9月向克倫斯基的手下投降之後，他們一直被關在附近的修道院。發 

現科爾尼洛夫等人跑掉之後，憤怒的士兵和水兵向倒臥在地的杜鶴寧又 

是開槍又是捅刀，並在此後幾天把他的屍體剝光，當作練習的靶子。142 

克雷連柯要麼是無力制止他們，要麼是不想制止。這名準尉與他之前 

的阿列克謝耶夫將軍以及布魯西洛夫將軍不同，他沒有巡視整個戰場， 

就得出了如下看法：俄軍不是士氣低落，而是根本就沒有士氣。

不過，德國也有理由謀求和解。德俄士兵通過自行協商實現停戰 

的做法開始在東線各處蔓延開來。一些專家預言，1917至1918年冬 

天，德國後方會出現糧食短缺和民眾騷亂，而這些麻煩對於奧匈帝國 

來説更為嚴峻。西線與法英的激戰還在繼續，現在美國又加入到協約 

國一邊。魯登道夫決定集中所有兵力，在西線發動一場大型的春季攻 

勢，那樣一來，從東線騰出的兵力或許就可以派上用場。所有這些考 249

慮，再加上希望鞏固其在東線的巨大收穫，讓同盟國在1917年11月15 

时西曆11月28日）接受了布爾什維克的停戰建議以便開始談判。143布 

爾什維克提倡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單獨的和平，可協約國一再拒絕加入談 

判，因此，托洛茨基和列寧在同一天宣佈：「如果協約國資產階級最終 

迫使我們〔與同盟國）單獨媾和，那責任在於它們。」至於談判地點， 

布爾什維克建議放在仍由俄軍控制的普斯科夫（那裏也是尼古拉二世宣 

佈退位的地方），但德國選擇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要塞，那裏從前 

是沙俄的領土，現在是德軍的指揮部。“5在那裏，很快就於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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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曆12月15日）簽署了停戰協議。（德國馬上就違反協議，把六個師 

調回到西線。）"6—週後，和談開始。

一到那裏，布爾什維克的卡爾•拉狄克一出生在哈布斯堡王酬 

統治下的倫貝格（利沃夫），當時名叫卡爾•索貝爾森——就對列車車窗 

外的德國普通士兵大作反戰宣傳，鼓動他們反抗自己的指揮官。’"歟 

克弓着身子，抽着煙，坐在桌子對面的是德國外交大臣理查德•馮•原 

爾曼男爵（Richard von Kiihlmann）和東線德軍參謀長馬克斯'霍夫曼少 

將。談判開始那天在軍官食堂舉行的晚宴上，俄國代表團的一名成員 ， 

一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欣然為會議的東道主巴伐利亞親王利奧波德元 

帥（Leopold）重演了她刺殺沙皇總督的過程。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團長阿道 

夫•越飛（Adolf Joffe）——奧地利外交大臣奥托卡爾•釆爾寧伯爵敏銳地 

注意到他是個猶太人一表示：「我非常希望也能在貴國喚起革命。产 

俄國猶太人定居區和高加索的左翼庶民就這樣擺好了架勢，準備同驟就 

的德國貴族以及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軍事集團的軍閥們過招了。“％ 

初有一些誤會，之後事情就明朗了 ：布爾什維克「沒有賠款和割地的和 

平」這一要求永遠不會得到滿足；德奧代表團以「自決」為由，要求俄國 

承認波蘭、立陶宛和西拉脱維亞的獨立，而它們都是同盟國在1914至 

1916年間已經佔領的地方。奧看來布爾什維克代表團的唯一希望是样 

待德國和奧匈帝國國內由於戰爭的壓力而突然爆發革命（假如戰爭歸 

讓協約國後方首先崩潰的話）。⑸到了第二輪「談判」，列寧派的是托洛 

250 茨基，這樣做既是為了引起關注，也是為了拖延時間。布爾什維克得 

到德國人的允許，可以對談判的情況進行報道，這樣一來就能公開地大 

擺姿態。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表現讓他在國際上聲名鶴 

起。在德國人長篇大論地抨擊布爾什維克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時，托洛 

茨基始終面帶微笑。輪到他講話了，他脱口而出-「我們逮捕的不是服 

工者，而是把工人關在外面的資本家。我們沒有朝要求得到土地的農民 

開槍，而是逮捕了想要朝農民開槍的地主和軍官° J'53

不久，托洛茨基打電報給列寧，建議中止談判，不要簽訂和約。 

I■我要跟斯大林商量，然後給你答覆」，列寧在電報中説。答覆的结果 

是在1918年1月初休會，乘此機會，托洛茨基返回彼得格勒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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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也就是強行解散立憲會議兩天後，米哈伊爾•邦契一布 

魯耶維奇一列寧的平事人弗拉基米爾•邦契一布魯耶維奇的兄弟一 

也剛剛提交了一份官方報吿，警吿「再有幾天，軍隊就會出現大饑荒」， 

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商討德國問題。'"先前列寧在強烈 

主張政變的時候，曾堅稱德國即將發生革命，但現在，他的口氣變了： 

世界革命依然是夢想，他説，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卻是事實；為了挽 

教後者，他強烈主張不管德國人提出甚麼樣的條件都要接受。&托洛 

茨基反對説，德國不會再開戰，沒有必要投降。但是，尼古拉•布哈 

林領導下的自詡為左派布爾什維克的小集團——其中包括捷爾任斯基、 

明仁斯基和拉狄克，卻提出俄國應該重啟戰端。他們認為列寧的看法 

是失敗主義的看法。結果，中央委員會的意見分成三種：投降（列寧）； 

拖延並虛張聲勢（托洛茨基）；開展革命游擊戰以加快歐洲革命的進程 

（布哈林）。在1月9日的會議上，16名有投票權的中央委員，只有3人 

支持列寧，而這3人當中最突出的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反對説，「托洛茨基的立場是不能叫做立場的」，還説，「現 

在西方沒有革命運動，不存在革命運動的事實，而只有可能性。但是 

我們在實踐中不能單單依靠可能性。如果徵國人開始進攻，那就會加 

強我國的反革命」。他還指出：「十月間我們談論過……神聖戰爭，因 

為當時有人向我們説，單單『和平』兩個字就能掀起西方的革命。可是 

這種説法沒有得到證實。」宾•相反，布哈林開始承認，「托洛茨基的看 

法，即等待柏林和維也納工人的罷工，是最正確的」。托洛茨基的提 

議仃停止戰爭、不簽和約、復員軍隊」）在這一天以九票對七票獲得通 

過。侦列寧在會後寫道，大多數人「沒有考慮到條件已經發生變化，而 251

這種變化要求我們迅速而急劇地改變策略」。'叫這就是列寧，對俄國溫 

和派社會主義者絲毫不肯讓步，卻要求共產黨人低三下四地遷就德國的 

軍國主義分子。

* *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6頁。 

t課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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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10日召開了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一直開到18日）， 

其中，布爾什維克代表略佔多數（到大會結束時，1,647名代表中有860 

名布爾什維克，因為有很多代表正在陸續趕來）。會議在塔夫利達宮學 

行，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在蘇維埃法令的所有新版本中，凡涉及最 

近被解散的立憲會議的內容一律取消。斯大林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作了報吿，同時，大會還正式成立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 

和國」。在談到立憲會議時，斯大林的結論是：「在美國，選舉是普道 

的，但是執掌政權的是億萬富翁洛克菲勒的傀儡……難道這不是報 

嗎？是的，我們已經埋葬了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馬爾托夫分子要把我 

們拖到三月革命時期去是枉費心機的（笑聲，掌聲）。我們工人代表必 

須使人民不僅成為投票者，而且成為統治者。執政的並不是選舉者和 

投票者，而是統治者。」®托洛茨基作了關於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 

談判的報吿。I■當托洛茨基結束他的偉大的講話時，」一名英國的狂熱分 

子報道説，「這場由俄國工人、士兵和農民參加的大型會議中，他們煎 

立並……唱起了《國際歌八」'60不過，儘管存在贊成革命戰爭的傾向， 

但大會沒有通過任何有約束力的決議。1月17日（西曆1月30日），扌磷 

茨基返回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繼續拖延時間。

次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彼得格勒就是否召集黨的代表會議 

討論可能單獨媾和的問題發生了爭論。「要召開甚麼代表會議？例寧 

呵斥道。斯維爾德洛夫認為無法及時組織一次全黨的代表會議，因而 

建議與各省代表協商。斯大林深感黨缺乏明確的立場，便在一定程度 

上推翻了自己原來的意見，認為「中間觀點，也就是托洛茨基的立場， 

給了我們一條擺脱困境的道路」。斯大林建議「讓持不同觀點的人有更 

多表達的機會，並召開會議以取得明確的立場」。⑹托洛茨基有一離 

正確的：正在崩潰的不是只有俄國的戰爭投入。同盟國也承受了巨大 

的壓力：在德國，罷工潮遭到鎮壓，但英國的封鎖造成的大規模匱乏 

252 依然如故；奧地利正在懇求德國，甚至懇求保加利亞，提供緊急的橫食

潔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4頁；編註：「三月革命」即1917年的二月革命（邮2 

月，西暦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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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可是，德國人在此期間也翻出了一張王牌：被稱為中央拉達 

（Rada广的烏克蘭政府一是社會主義者但並非布爾什維克——派出的 

代表團出現在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德國最重要的文職官員把這 

群二十多歲的人稱作「黃毛小子」iBiirscbcben），但是在1月27日（西曆2 

月9日），德國爽快地和他們簽訂了條約，⑹儘管俄國的赤衞隊此時已經 

推鬭了基輔的中央拉達。，M中央拉達的代表們承諾給德國和奧地利提 

供烏克蘭的糧食、鎰和雞蛋，以換取軍事援助來對抗布爾什維克武裝， 

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成立魯塞尼亞（烏克蘭）自治區。（奧地 

利的采爾寧稱之為「麵包和約」。）w不管烏克蘭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 

顚望是甚麼，對德國來説，獨立的烏克蘭就是一個工具，用來對付俄國 

和支持德國在西線的戰爭投入。,66

看來烏克蘭是已經收入囊中了，德國代表團得意洋洋。第二天（1 

月28日，西曆2月10日），托洛茨基到達，發表了譴責「帝國主義」的長 

篇講話，德國代表團將其視為布爾什維克投降前的空談。布列斯特一 

里托夫斯克和談已經進行了大約50天；俄國軍隊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但托洛茨基非但沒有在現實面前低頭，反而在發言的最後宣佈採取「不 

戰不和」的政策。也就是説，俄國退出戰爭，同時拒絕簽訂和約。沉默 

片刻後 > 坦能堡大捷的策劃者、德國的霍夫曼少將嘟嚷了幾句，但「聽 

不清楚」。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出門上了列車。「在返回彼得格勒的途 

中，」托洛茨基回憶説，「我們都以為德國人不會發動進攻。」吃布列斯 

特給蘇維埃首都發了關於「和平」的含糊其詞的電報，彼得格勒又給前 

線發了電報。前線士兵激動得又是唱歌，又是鳴槍慶祝「和平」»，691918 

年1月31日，托洛茨基在一片歡呼聲中回到斯莫爾尼宮。（由於開始採 

用西方的格里高利曆，所以在俄國，第二天是2月14日。）列寧將信將 

疑，不知道托洛茨基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從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發 

給維也纳的外交電報議精疲力竭的哈布斯堡王朝首都準備歡慶勝利：大 

街上人頭攢動，彩旗飄揚。170

•编註：烏克蘭語，意為「集體會議」、「議會」。



284 斯大林：權力的样黄

但德國的將軍們堅持認為，不實行軍事佔領，就不會得到承諾棚 

253 烏克蘭糧食。2月13日，即托洛茨基回到斯莫爾尼宮的同一天，興聽

元帥在德國戰爭委員會會議上指出，停戰協議並沒有帶來和約，因此不 

再有效；他強烈主張採取「打垮俄國人〔並〕推翻其政府」的政策。律皇 

同意了。M在得到已被推翻的中央拉達的允許後，大約45萬人的同盟 

國軍隊開進了烏克蘭。（在加利西亞，講波蘭語的居民因為對烏克麻 

承諾而爆發了憤怒的騷亂；哈布斯堡王朝指揮下的進入烏克蘭的波間軍 

隊脱離出來，成了他們自己的武裝力量。與此同時，從2月18晴 

始，也就是在托洛茨基採取戲劇性行動的丿I天後，一支德國軍隊（52仲 

師）在兩週內推進了 125英里* ，橫掃俄國北部，佔領了明斯克、莫吉廖 

夫和納爾瓦，彼得格勒門戶大開。「這是我經歷過的最滑稽的戰爭，攜 

夫曼在談到自己的行動（代號「霹靂」）時指出，「派上幾個步兵，帶上幾 

挺機關槍和一門大炮，坐上火車到下一站，佔領它，逮捕布爾什維克， 

再派一支小分隊，坐上火車繼續前進。」173

浩罕大屠殺

在從前的俄羅斯帝國範圍內，決定其他地方事態發展的，既不題 

國對協約國的地緣政治，也不是托洛茨基和列寧言辭尖鋭的二重唱。 

主要由斯拉夫移民和衞戍部隊组成的塔什干蘇維埃，在1917年10月23 

日發動第二次嘗試，成功奪取了政權，這個時間甚至比布爾什維克在彼 

得格勒的政變還早。11月中旬在那裏召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實際上 

沒有一個代表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從俄國內陸省份派來的士兵，舊 

政權在從我們人民手中沒收的土地上安置的農民，以及習慣於用居融 

下的傲慢眼光看待我們的工人，突厥斯坦的命運此時就是由這些人決定 

的」，一個叫做穆斯塔法•肖凱一貝格（Mustafa Choqai-Beg）的穆斯林 

首領回憶説。'”塔什干蘇維埃代表大會以97票對17票，拒絕讓穆斯林

*弟註：約20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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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政府職務。加與此同時，自認為理所當然應該為民眾代言的烏理 

瑪穆斯林學者，集中在塔什干的另外一個地方，召開他們自己的代表大 

會，並按照向殖民地當局請願的習慣，通過投票以壓倒多數決定，向塔 

什干蘇維埃請願成立更具代表性的地方政治機構，因為「塔什干穆斯林 

,”…佔人口的98%」。⑺同時，另一幫自詡為現代派的穆斯林——人稱 254 

仇吉德」——看到了壓倒傳統烏理瑪的機會，便在1917年12月初在浩 

罕召開會議。浩罕是一座有城牆拱衞的城市，俄羅斯人在34年前才佔 

偵那裏。此次大會有近200名代表，其中包括來自附近人口稠密的費爾 

干纳盆地的150名代表。大會在12月11日作出決定，宣佈「與俄羅斯聯 

邦民主共和國結合在一起的突厥斯坦的地方自治」，同時鄭重承諾「盡 

-切可能」保護當地的少數民族（斯拉夫人）。港他們成立了臨時政府， 

解產生了參加立憲會議的代表團，並專門為非穆斯林保留了三分之一 

席位。大會還就是否與反布爾什維克的草原哥薩克結盟問題進行了辯 

諭。結盟的建議使代表們產生了分歧，但要想繼續輸入糧食，那似乎 

就是無法避免的唯一選擇，由為按照沙皇政權的要求，當地農民此前幾 

乎全部改種棉花了。

浩罕自治政府的代表於12月13日前往塔什干，宣佈他們在蘇維 

埃政權領土上的存在。那天是週五（穆斯林的聖日），恰好是穆罕穆德 

的生日。幾萬名男子，許多都裹着白色的頭巾，拿着綠色或淺藍色旗 

子，朝着城裏的俄羅斯人居住區開去。隊伍中甚至有許多烏理瑪。遊 

行者要求停止進屋搜查、停止徵用，還衝擊監獄，釋放了塔什干蘇維埃 

關押的囚犯。'”俄羅斯士兵向人群開槍，打死了幾個人；更多的人死 

在倉惶逃散的時候-180囚犯被抓回來處死。

浩罕自治政府的領導層以在帝俄接受過教育的穆斯林知識分子為 

主，他們請求俄國首都的布爾什維克當局，「承認實行自治的突厥斯坦 

臨時政府是突厥斯坦的唯一政府」，並授權立即解散塔什干蘇維埃，因 

爲「它違背民族自決的原則，依靠對我國的當地居民抱有敵意的外國 

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作了答覆。「各蘇維埃在其內部事務 

上擁有自主權，並依靠他們的實際力量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寫道， 

「因此，突厥斯坦當地的無產者無需向中央蘇維埃當局請求解散突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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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人民委員會。」他還説，如果浩罕自治政府覺得塔什干蘇維埃必須胤 

散，「如果當地的無產者和農民有這樣的力量，他們應該自己用武力去 

255 解散。」艱這是在公開承認中央的布爾什維克無能為力，承認武力在袂

定革命結果方面的作用。可是，沙皇時代殖民地衞戍部隊留下的武器 

自然是掌握在塔什干蘇維埃手中。浩罕自治政府想要拉起一支民兵隊 

伍，但沒有成功（勉强招募了60名志願者）。它沒有税收，同草原哥庭 

克和布哈拉酋長國聯絡的外交使團也一無所獲。在布爾什維克解散立 

憲會議後，浩罕自治政府試圖誘使塔什干蘇維埃召集突厥斯坦立憲館 

——那樣一來，穆斯林自然會重新成為佔壓倒地位的多數。2月14日， 

塔什干蘇維埃動員當地的衞戍部隊、來自奧倫堡草原的其他士兵 ' 亞美 

尼亞達什納克黨人以及武裝的斯拉夫工人，去粉碎這個「冒牌的自治政 

府」。他們開始圍攻浩罕老城。不到四天就攻破城牆，開始屠殺城裏的 

居民。被殺害的穆斯林估計有1.4萬人，其中許多是被機槍打死的犧 

.城在洗劫之後被焚毀。⑻塔什干蘇維埃借此機會加緊徵收糧食儲備 ， 

結果引發了饑荒。饑荒中死亡的可能達到90萬人，還有大批人逃往中 

國新疆。啪後來，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實際工作中不再把革命 

同反殖民問題結合在一起了。

投降

對馬克斯•霍夫曼少將率領的德軍來説，根本沒有可靠的布爾什维 

克武裝擋在他們向東推進的道路上。「不管是對於我們或是從國際社會 

主義的觀點來看，保存這個……共和國是高於一切的」，2月18日，即 

霍夫曼率領德軍重新開始推進的那天，列寧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説。陽' 

對列寧來講，反正割讓布爾什維克尚未控制的領土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 

而且在他看來，只是在世界革命到來之前暫時割讓那些領土。可是在- 

開始，列寧又一次沒能得到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斯大林再次站到列

譯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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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一邊。I■我們想直截了當，直奔事情的核心，」斯大林在2月18日中央 

委員會會議上説，「德國人在進攻，我們沒有任何武裝，是時候説必須 

恢復談判了。」度這番話等於是明確反對托洛茨基的立場。托洛茨基一 

直是個搖擺不定的人物，現在依然如此。在他1月中旬返回布列斯特一 256

里托夫斯克之前，列寧曾和他有過一次密談；兩人明顯都堅持自己的看 

法，但列寧問了托洛茨基一個尖鋭的問題：要是德國人真的重新開始進 

攻而在德國的後方又沒有爆發革命起義，怎麼辦？會不會迫不得已簽訂 

屈辱的和約？很明顯，托洛茨基表示同意，如果真的出現這些情況，他 

不會反對列寧贊成的按照德國人的條件接受一個懲罰性和約。w而現 

在，托洛茨基遵守承諾，撤回自己的反對票。這讓列寧以七對五的多數 

（有一票棄權），贊成立即投降，反對支持「革命戰爭」的人。度

一份由列寧和托洛茨基簽署的、同意原來條件的無線電報發給了 

德國人。啲但德國人沒有答覆；霍夫曼少將繼續進軍。2月21日， 

德國軍隊開始介入芬蘭內戰——在那裏，十月政變分裂了帝俄軍隊的 

軍官。（德國軍隊幫助卡爾•古斯塔夫•曼納海姆將軍（Carl Gustav 

Mannerheim〕領導的芬蘭民族主義分子打敗了赤衞隊，推翻了布爾什 

維克支持的芬蘭社會主義工人共和國。）网當初沒有立即接受德國人的 

條件，現在看來就像是一場豪賭。除了烏克蘭和南方哥薩克人的地盤 

（450萬人）之外，「蘇維埃政權」似乎到處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悦中，但柏 

林方面的沉寂，讓1918年2月18日，即德軍在東線重新發動進攻的那 

-天，似乎會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轉折點。191後來證明，當時每個人 

都覺得這是戰爭中最糟糕的一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絕望的列寧， 

讓托洛茨基試探一下協約國，試圖請求法帝國主義者挽救社會主義革 

命，使其免遭德帝國主義者的毒手。,92「我們在把黨變成糞堆」，布哈 

林流着淚對托洛茨基大聲説道。'力「包括列寧在內，」托洛茨基回憶説， 

「我們大家都認為德國人已經和協約國達成協議，要打垮蘇維埃。」职要 

是那樣，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難辭其咎。

最後，2月23日早晨，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投降，信使送來了德國人 

的答覆：德國採取的是最後通牒的形式，其條件比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戰 

不和要苛刻許多。當天下午，中央委員會心情沉重地召開會議。斯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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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爾德洛夫詳細講述了德國人的條件：除了裏海的石油以及芬蘭和愛况 

亞的幾個具有戰略價值的波羅的海港口——這些地方都被德國控制了， 

蘇維埃俄國還必須承認德國佔領下的糧倉烏克蘭的獨立。另外，布舄 

什維克必須解除所有赤衞隊的武裝，讓海軍退役，並支付巨額賠款。 

換句話説，德國人在繼續往布爾什維主義大投賭注的同時，還在對其 

進行遏制和壓榨。布爾什維克必須在48小時內接受最後通牒，而這48 

小時已經在德國人遞送文件的過程中耗去大半。列寧説「這些條件必旗 

接受」＞ 否則他就辭職——他是以書面形式（在《真理報》上）發岀上彌 

脅的。加斯維爾德洛夫支持列寧。但托洛茨基和捷爾任斯基強烈主張 

拒不接受。布哈林也是。另外一個強硬的左派人物稱列寧是唬人的 ' 

説「沒有理由被列寧的辭職威脅嚇倒。沒有弗•伊〔列寧〕'我們也必眞 

掌握政權」。就連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談期間始終都是列寧最忠貿 

盟友之一的斯大林，也開始躲躲閃閃。他建議説「不簽訂和約但開始和 

談，那是可行的」，還説I■德國人是在誘使我們拒絕」。這本有可能成為 

一個取得突破的時刻，打破列寧的擅權，因為當時斯大林使天平發生 

了傾斜。但列寧反駁説「斯大林是錯誤的」，並重複了他始終堅持的主 

張，認為應該接受德國人的苛刻協定，以挽救蘇維埃政權°斯大林短 

暫的動搖結朿了。這其中的原因部分在於托洛茨基改變立場'站到列 

寧一邊。托洛茨基指出，加米涅夫第一次去〔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 

的時候，條件是最好的，要是加米涅夫和越飛那時簽訂和約就好了。 

不管怎麼説，「現在情況十分清楚了」。由於四票棄權——關鍵是'這當 

中包括托洛茨基一列寧在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的支持下，在中夹委 

員會的表決中以七比四勝出。应

塔夫利達宮那經，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在開會，與會的包括非 

布爾什維克黨人，比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一個比較大的派別，還有一 

些孟什維克。深夜時分，爭論再起，一直持續到2月24日早晨，而德 

國人的最後通牒在這天上午7時就要到期了。當列寧登上講台的時候， 

迎接他的是I■賣國賊！」的嘲諷聲。「給我一支10萬人的軍隊，一支在敵 

人面前不會發抖的軍隊，我就不會簽訂和約，」他回應説，「你們能招募 

到一支軍隊嗎？」凌晨4時半，向德國人的協定屈服的決議以116票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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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85票反對、26票棄權獲得通過：投反對票的大部分是左派社會革 

命黨人。’"列寧急忙讓人用皇村的專用無線電發報機給德國人發去照 

會。侧無論是托洛茨基還是核心圈的其他人，都不願回到布列斯特一 

里托夫斯克簽訂屈辱的和約。這項任務落到了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 

夫｛Grigory Sokolnikov）頭上。證據顯示，他曾建議讓季諾維也夫去，後 

來自己又「自願」前往。”9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回到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258 

斯克，但只能被迫等待，而德軍卻在1918年3月1至2日佔領了基輔， 

讓中央拉達政府重新上台，還替土耳其提出了新的要求，讓俄方在高加 

索的領土問題上作出更多的讓步。和約是在3月3日簽訂的。「現在你 

們得遑了，」拉狄克對霍夫曼少將憤怒地説道，「但最終協約國也會把一 

個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那樣的條約強加給你們。严拉狄克説對了：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協約國開始確信， 

對德意志帝國不能手軟，需要擊敗它，而不是用談判的方式實現和平。

托洛茨基聰明反被聰明誤，結果現在他辭去了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 

（列寧後來任命他為陸軍人民委員）。但以前那個不顾一切發動十月政 

髪的列寧，現在卻因為委曲求和而飽受詬病。201俄國被迫放棄了 130萬 

平方英里.的領土一這些領土比兩個德國還大，是幾個世紀以來帝俄 

付出了很多人力物力 > 從瑞典、波蘭、奧斯曼帝國等手中搶來的。割 

讓領土讓俄國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5,000萬人）、三分之一的工業 

以及超過三分之一的耕地。2。2現在，德國在名義上控制了一個指向東 

方、從北冰洋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巨大的楔子。同樣引人注意的是，德 

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的臣民獲得了不執行布爾什維克國有化法令的豁免 

權——這意味着他們可以擁有私人財產並在蘇俄境內從事商業活動一 

而且財產被沙皇政府沒收的德國國民現在會得到賠償。布爾什維克必 

須將其陸海軍復員，並停止國際宣傳（德國人認為布爾什維克的宣傳要 

比俄國的軍隊危險得多）。在俄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政府拱手讓岀 

那麼多的領土和主權。

•貝註：約337萬平方公里。



290 斯大林：權力的牘

大難臨頭的氣氛籠罩着彼得格勒。一年前的1917年3月2日，尼古 

拉二世的退位讓人忘乎所以，當時沙皇問過兩位杜馬代表一個尖鋭的問 

題：「不會有甚麼後果吧？」僅僅五個月前，1917年10月27日，孟馅 

克國際派的飽里斯•阿維洛夫在布爾什維克政變期間的蘇維埃第二次 

代表大會上曾經站出來預言説，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既不能解決僅 

食供應危機也不能結束戰爭，協約國不會承認一個由布爾什維克壟斷的 

259 政府，而且布爾什維克會被迫接受德國單獨的、苛刻的和約。這*  

到了。雪上加霜的是，俄國的戰時盟友現在開始實行事實上的經濟封 

鎖，並很快會扣押俄國的海外資產。204

列寧的黨岀現了分裂，人心惶惶。1918年3月5至8日，黨瞬 

七次（緊急）代表大會在塔夫利達宮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只有46人（在 

1917年夏天召開的上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有近200名代表）。自詡為「左派 

共產主義者」的代表反對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而他們在1917 

年的暴動中曾是列寧最堅強的後盾。布哈林和其他左派布爾什維兢 

至創辦了一份新雜誌，叫做《共產主義者〉，這明擺着是為了公開抨學 

那份I■下流的」和約。他們還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敦促對德意志帝調 

動「革命戰爭」。列寧完成了黨的更名，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 

維克）」變成「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同時，他懇求黨接受布列斯 

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激烈的爭吵持續了三天。列寧指出，他的反對 

者因為拒絕接受德國人起初提出的比較有利的條件而引發了這場災册 

他在表決中以30票贊成、12票反對、4票棄權（這其中仍然有托洛茨基） 

而獲勝。2“然而此次表決在許多方面只是確認了領袖的權威：列寧堅 

持簽訂和約，但他已不再相信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中的讓步能 

夠阻止德國人向彼得格勒推進。2月24日，即列寧打電報接受德國人條 

件的那天，霍夫曼少將佔領了普斯科夫。普斯科夫在俄國首都西南150 

英里,處，而且在直達首都的鐵路線上。2月26日，列寧批准了一項私 

密命令，放棄俄國革命的首都。這真是太諷刺了。1917年10月初，克 

倫斯基的臨畤政府為了安全起見，決定從彼得格勒遷往莫斯科，結果斯 

1S註：約24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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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主編的布爾什維克報紙《工人之路報》指責克倫斯基賣國，把首都 

交給德國人。207當時克倫斯基放棄了自己的想法。208可現在，又一次 

像列寧的批評者早就預言的那樣，他不僅把一切都交給了德國人，還军 

備放棄俄國首都。

逃跑然後穩住陣腳

布爾什維克的疏散準備是瞞不住的，因為報紙頭版上的相關傳言 

已經説了很長時問。1918年2月底，美國和日本的外交使團為了安全起 

見已經遷往沃洛格達，而法國人和英國人則試圖轉道芬蘭和瑞典全部 260

撤離俄國，結果只有英國人成功了，法國人最後也留在了沃洛格達（斯 

大林在那裏流放過）。為了確保列寧的安全，弗拉基米爾•邦契一布魯 

耶維奇（Vladimir Bonch-Bruevich），設在斯莫爾尼宮一個房間裏的政府 

帝報部門」的主席，施展了一些計謀：將蓋有「人民委員會」字樣的貨 

物在客運中心很顯眼的地方裝車，向時在黑夜的掩護下，從彼得格勒 

城南一座廢棄的車站偷偷調來一輛從前的皇家專列。邦契一布魯耶維 

奇派了兩隊互不相識的特工（保安處的作風），對這條不再使用的支線 

進行監視，在附近的「茶」室偷聽，並散佈消息説，正在給派往前综的 

醫生準備一趟列車。有些車廂裝載了燃料木材、打字機和電話；為了 

裝載汽車而增加了幾節平板車。邦契一布魯耶維奇還用兩節車廂裝滿 

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文獻（不包括他自己的私人藏書）。仲3月10日星期 

天的晚上，這趟秘密列車關閉燈光，搭載列寧、他的妹妹和妻子、詩人 

葉菲姆•普里德沃羅夫（％hm Pridvorov ＞又名傑米楊•別德內（Demyan 

Bedny））、斯維爾德洛夫 ' 斯大林、帶着一隻手提箱的契卡首腦捷爾任 

斯基以及一隊衞兵離開了。另外兩趟列車，裏面乘坐的是蘇維埃中央 

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他們中許多都不是布爾什維克），在後面遠遠地 

跟着，不知道自己前方是甚麼。讓人着急的是，在彼得格勒東南75英 

里•處，列寧的列車因為與一趟載有復員士兵的列車不期而遇而受到延 

'jfi註：約12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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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直到列寧的列車離莫斯科不到三站的時候，邦契一布魯耶維奇才 

通知了莫斯科蘇維埃。3月11日晚上8時，列車到達莫斯科。列寧受到 

一小群「工人」的迎接。他向莫斯科蘇維埃發表了講話，然後在金色的 

國家大飯店安頓下來，隨行的一隊報務員也住在那襄。2,0

這趟最重要的列車運來的是，直到1918年3月為止的「國家J：列聿 

本人、幾個忠實的助手、布爾什維克觀念和傳播這些觀念的工具，還有 

武裝衞兵。

這支武裝衞兵特別不同尋常。1918年1月中旬，在布列斯特一里 

托夫斯克和談期間——當時德國人正在暢通無阻地向束進軍一曾經登 

佈過一個緊急號召，要I■從工人階級中有階級覺悟的和最優秀的分子中 

間」組建一支國防力量，但號召沒有甚麼效果。211列車上把革命護送到 

新首都莫斯科的，是沙皇陸軍中的拉脱維亞步兵。世界大戰前，俄曜 

261 斯帝國陸軍拒絕明確支持民族部隊；直到1914至1915年，當局才允許

成立捷克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一克羅地亞人以及波蘭人的自解博 

，它們是由戰俘组成的，那些戰俘想要重返戰場，幫助解放哈布斯 

堡王朝統治下的同胞。芬蘭人沒有得到這樣的許可，但是在1915年8 

月，俄國允許成立了兩個由清一色志願人員組成的拉脱維亞旅，以便利 

用他們對德國的仇恨。到1916至1917年，兩個拉脱維亞旅已經擴大到 

大約18,000人，八個團（最終是十個團），每個團都用一個拉脱維亞城 

市來命名，但這襄面也有匈牙利人、芬蘭人等等。在1916至1917年的 

冬季作戰中遭遇了嚴重傷亡後，他們轉而反對沙皇制度。他們大多是 

無地的農民或小佃農，因而積極擁護社會民主黨。到1917年，他們的 

祖國脱離俄國，並被德國佔辕了。不過，他們威信很高的指揮員約阿 

基姆•瓦采季斯上校（JukumsVacietis，生於1873年）一他出身於沙皇 

統治下的庫爾蘭一個無地的農民家庭，在八個孩子中排行老六，他的成 

語老師在學生時代就是一個激進的民粹主義分子一決定，把士兵帶到 

布爾什維克一邊。*列寧列車上的拉脱維亞警衞們 ，在布爾什維主義 

和「被拋到九霄雲外」之間，是唯一一支受過訓練、用途廣泛的力量。

其他幾趟開往莫斯科的列車運來了很多急需的東西：海軍參謀人員 

帶來了檔案 ' 地圖、辦公設備、家具、窗簾、地毯、鏡子、煙灰缸 '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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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廚房用具、盤子、燒茶壺、毛巾、毯子和聖像，可以數得出來的共 

机806件。213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一趟列車運來的是從帝國保險庫中拿 

来的「金質的高腳酒杯和鍍金的湯匙、餐刀之類的東西」。川但是在莫 

斯科會怎麼樣，還要再看一看。「資產階級圈子幸災樂禍，覺得造化弄 

人•我們正在實現斯拉夫主義者永恆的夢想——還都莫斯科，」季諾維 

也夫説道，「我們深信，遷都不是長久之計，不得不遷都的那種困難局 

面是會過去的。严莫斯科人民委員會根本沒抱僥倖心理，他們在彼得 

格勒政府到違的當天，迅速宣佈自己「獨立」。列寧任命了一個由他本 

人、斯大林以及斯維爾德洛夫組成的委員會，以壓制那個並立的所謂 

嗅斯科沙皇國」的氣焰。泌

與此同時，所有人都加入了搶房大戰。莫斯科就像一個雜草叢生 

的村子，崎嘔不平的鵝卵石街道又窄又髒，根本無法和彼得格勒巴洛克 

風格、又直又寬的大街相比，而且莫斯科沒有現成的可供行政部門使用 

的大型建築。小莫斯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佔用了總督官邸；留下262 

莫斯科蘇維埃自己去爭奪曾經豪華而現已破敗的德累斯頓大飯店 （在總 

宵官邸的街對面）。有些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委員搬進了國家大飯店（它 

被更名為I■蘇維埃1號樓」）＞ 但是更多的人最後住進了莫斯科主幹道特 

维爾大街上的柳克斯飯店。2”國家行政部門的駐地大多比較分散：為 

了消'除工業領域中的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m）.傾向而新成 

立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要了80幢建築，而這些建築原先幾乎都不 

是军備用來辦公的。冲陸軍人民委員部佔用了並不豪華的紅色艦隊飯 

店，也在特維爾大街，另外還佔用了亞歷山大軍事學校、紅場上的商業 

街，以及莫斯科基泰格羅德那些最好的地方——基泰哥羅德是克里姆林 

宮附近的一個帶有圍牆的商業區。工會理事會在莫斯科河外側的岸邊 

得到了一幢18世紀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育嬰堂，還在莫斯科從前的貴 

族俱樂部得到了一些豪華的接待場地。契卡將大盧比揚卡街上的雅科 

爾儼錨）公司和勞埃德俄國分公司這兩家私人保險公司的財產據為己

1 jfi註：無政府主義的分支-關注勞工蓬動•主張以工人民主自治的新社會來取代我本主義 

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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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N可以想見，這種搶奪絲毫不會顧及臉面：當莫斯科黨組繼委貝 

會的委員們去佔領一個通過互換而得來的設施時，他們發現»廚房關 

和僱話線已被人從牆襄拆走，燈泡也不見了。

莫斯科最豪華的大都會飯店是新藝術運動的傑作，原先是打算職 

劇院的。這幢建築是由鐵路實業家兼藝術贊助人薩瓦•馬蒙托夫(Saw, 

Mamontov > 1841-1918)委託建造的，在他以欺詐罪進了監獄之後，項 

目作了變更，於是就有了這家1905年開張的飯店。戰爭讓飯店幾乎面 

目全非。革命後，它被收歸國有，更名為「蘇維埃2號樓」，250個房同 

擠滿了新政權的新貴。門口有衞兵把守，開始實行通行證制度；飘 

到處是臭蟲和首長，匯有他們的親朋好友和情婦。埃夫拉伊姆•斯克 

良斯g(YefraimSklyansky)，托洛茨基在陸軍人民委員部的第一助手， 

在不同樓層為自己那幫人強佔了幾處住所。布哈林住在這裏，他未來 

的情人、當時還是孩子的安娜•拉莉娜(Anna Larina)也住在這裏他代 

相遇時她4歲，而他29歲)。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不少工作人員安頓得特別好；許多人 

在這裏還有辦公室。貿易人民委員部得了間兩室小套房，配有浴览。 

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把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接待處安排在樓 

263 上，而該機構的正式會議則在廢棄的宴會廳舉行。在因為缺少燃料而

變得黑暗、寒冷的首都，這家曾經的豪華飯店成了一個又鄒又破的地 

方。走廊裏的豪華地毯上，有小孩的便溺和成人的煙頭。廁所和浴曲 

尤其讓人噁心。住在裏面的精英們會為了國家不定期發放的食物包裹 

。引见而激烈地扭打。包裹裏面可能還有衣服，甚至是令人垂涎的大 

衣。同時，這個設在「蘇維埃2號樓」裏的「政府」，只要是能拿得勃的 

東西都有人偷。221它遞遲沒能成為歌劇院。

權力中心也在其餘的地方建了起來。為了把人民委員會安頓下 

來，可供選擇的有城裏中世紀的建築「紅門」附近一家供貴族婦女住宿 

的飯店，或者是中世紀的克里姆林宮，但當時人們沒怎麼考慮克里姆林 

宮，這一方面是因為年久失修，另一方面是因為其政治影響一瞰紅 

場的救世主塔樓上的大鐘，報時的旋律依舊是《上帝保佑沙皇〉。口不 

管克里姆林宮和古莫斯科沙皇國有着怎樣的聯繫，或者是如何年久失 



第匕車1918：達達主義和列寧 295

修，它有高牆，有可以鎖上的大門，因而是最適合做權力中心的地方。 

在國家大飯店住了一個星期後，列寧把指揮部搬進了克里姆林宮一處精 

美的建築：葉卡捷琳娜大帝吩咐為她在莫斯科期間建造一處住所，結 

果就有了為帝國參政院（俄羅斯帝國的最高司法機構）建造的這幢新古 

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它的幾間寬敞、豪華的辦公室後來留出來做了法 

庭。想要成為律師但未能如願的列寧，把辦公室設在上面那層（三樓） 

從前的檢察總長的套房裏。223緊挨着克里姆林宮門外的練馬場成了政 

府的車庫，儘管大部分官員乘坐的都是從平民那裏徵用的雪橇和四輪馬 

車。口斯維爾德洛夫的門徒、斯莫爾尼宮衞戍司令帕維爾•馬爾科夫 

成了克里姆林宮新的衞戍司令，他開始把修士修女們清理出救世主門內 

的男女修道院。馬爾科夫還佈置了列寧的辦公室，找了裁縫給政要提 

供衣服，開始儲存食物。225在克里姆林宮騎兵大樓從前騎兵司令住的 

地方（現在分隔開了），列寧得到了一個帶有兩間房的套房作為住所。 

托洛茨基和斯維爾德洛夫也搬進了騎兵大樓。「列寧和我就住在對門， 

共用一個餐廳，」托洛茂基後來寫道，並吹噓説，「列寧和我在走廊裏一 

天要碰面幾十次，還互相串門，商量事情。」（突然間，他們可以吃到 

很多當時已停止出口的紅魚子醬。）g到1918年底，又有大約1,800人 

（包括家屬）住進了克里姆林宮。

斯大林也加入了空間爭奪戰。他打算給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佔下西 264

伯利亞大飯店，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已捷足先登。（「這是極少數斯 

大林吃虧的情況之一」，佩斯特科夫斯基溫和地説。）冗結果，斯大林得 

到了幾幢私人的單門獨院的小房子，那是契卡搬到保險公司大樓後留下 

的。與此同時，就在遷都前，2月底或3月初，他似乎同16歲的娜捷施 

達•「娜佳」•阿利盧耶娃（Nadezhda "Nadya" Alliluyeva）結了婚，阿利盧耶 

娃的父親、熟練工人謝爾蓋•阿利盧耶夫革命前在梯弗利斯和聖彼得堡 

曾經長期為斯大林提供避難的地方。228她還是個孩子，而且特別真誠。 

（「在彼得格勒真的很餓，」在快嫁給斯大林之前，她寫信給另一個布爾 

什維克的妻子説，「他們每天只發八分之一磅的麵包，有一天甚麼也沒 

發。我甚至詛咒過布爾什維克。」）川她的親戚們注意到，夫妻倆在婚姻 

最初的「蜜月」階段就開始吵架了。*斯大林給她寫信用的是昵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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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用的是正式稱呼（「叫）。•他讓她在部裏做自己的秘書（第二年，施 

調到列寧的秘書處並且入了黨）。231由於某種原因，夫妻倆在克里姆林 

宮沒有和列寧 ' 托洛茨基以及斯維爾德洛夫一起住在騎兵大樓，而是住 

在為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宮提供服務的一座不太起眼的三層輔樓襄。他幻 

的房間是在二樓僕人住的地方，在所謂的「小姐走廊」，有三扇不透光的 

窗子，新地址是共產主義大街2號。或斯大林向列寧反映公用廚房和外 

而汽車的噪聲太大，要求在晚上11時過後，禁止克里姆林宮的汽車駛卷 

拱門，因為從拱門開始就是生活區（這或許表明，斯大林當時攪不像後 

來那樣患有失眠症）。g同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一樣，斯大林在帝國參 

政院大樓也有一間政府辦公室，但這位格魯吉亞人很少過去。

最嚴峻的日子：1918年春天

當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在名義上結束了東線的戰爭狀態的 

十天以後，德軍佔領了遙遠的黑海岸邊的敖德薩。從次日即3月14H 

開始，全俄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目的是正式批准這 

265 一和約。此前在一片I■猶大……德國奸細！」的吵嚷聲中，蘇維埃中央 

執行委員會已經通過表決，建議批准和約一決只不過是斯維爾德洛 

夫操縱的結果，即使這樣，也只是勉強通過（投棄權票和反對票的佔多 

數）。234在代表大會上，和約能不能得到批准也令人擔憂。「假如兩個 

朋友夜間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個人的襲擊，」列寧試圖同代表們講 

道理，「如果其中一個人被壞蛋們攔住了，另外一個人怎麼辦呢？他不 

能去援救；如果他跑掉，能説他是叛徒嗎？「吗臨陣脱逃，這根本不能 

説服人。不過，在有表決權的1,232名代表中一其中布爾什維克795 

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283名一有784人投票贊成批准和約，261人 

反對，剩下的大約175人投了棄權票或沒有投票。”6「左派共產主竅者J

,编註：「cy」和「叫均為穂語中的第二人稱代詞，前者用於指代家人和好友，後者则是正式 

稱呼。

t譚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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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了棄權票。但布爾什維克的初級合夥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都投了 

反對票，宣佈自己的黨「不受和約中條款的約束」並且退出了人民委員 

會（兩個月前，他們剛剛參加人民委員會）。列寧在投票前甚至沒敢透 

露和約的全部內容。「要求我們批准和約，可我們有些人連和約文本都 

沒有看到，至少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同志都沒有看到，」孟什維克領導人 

尤利•馬爾托夫指責説，「你們知道你們簽訂的是甚麼嗎？我説的不是 

……秘密外交！」珀有些重要的情況馬爾托夫還不知道：列寧瞞着蘇維 

埃代表大會的代表，授權托洛茨基與駐俄國的美、英、法代表們密商， 

想要得到協約國的保證，支持抗擊德國人，為此，列寧已經答應，想辦 

法不讓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獲得通過 。

仍然把列寧和托洛茨基看作德國奸細的協約國政府沒有理睬這一建 

議。w但英國海軍的一個中隊，一支象徵性的力量，已於3月9日在俄 

國西北（北冰洋）海岸的港口摩爾曼斯克登陸，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反 

擊威脅到俄國摩爾皂斯克鐵路和軍用倉庫的德國以及芬蘭的軍隊。從 

更廣的角度來説,，英國人和法國人想在東線董燃戰火，不讓德國把東線 

部隊調往西線。隨着同盟國開始佔領並榨取烏克蘭的資源，這一願望 

變得非常強烈。換言之，英國人的干涉一開始不是為了推翻布爾什維 

主義，而是為了削弱同盟國剛剛獲得的軍事優勢。而但起初在很大程 

度上是為了不讓德國人奪取俄國的軍用倉庫而採取的先發制人的行動 ， 

隨着時間的推移，變成了一場投入不足的戰役，以對抗想像中的共產主 

義對英屬印度的威脅。W

就列寧和托洛茨基而言，他們起初是歡迎協約國軍隊在俄國登陸以 266 

抗街德國的'。在1918年4月2日的人民委員會會議上，由於德國人即將 

佔領哈爾科夫，斯大林建議改變政策，同烏克蘭中央拉達建立反德軍 

事同盟一兩個月前，布爾什維克剛剛推翻了烏克蘭中央拉達，一個月 

前，德國又將其恢復。241托洛茨基突然改變立場與協約國代表談判， 

斯大林的建議是對此的補充。托洛茨基的談判除了想讓協約國幫助培 

訓鐵路操作人員和提供設備夕卜，還想讓他們幫助組織和訓練剛成立的紅 

軍。三天後，日軍以「保護」日本國民為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陸。 

列寧和托洛茨基強烈反對一一是不請自來的武裝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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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於打破英日同盟的德國一度慫恿日本干涉俄國。日軍登陸帶來了 

一種可能性：基於共同利益，從東西兩翼包圍並佔領俄國，進而使俄風 

處於殖民依附的地位。儘管其階級分類有種種迷雳，列寧十分清楚德日 

有可能結盟«就像他明白英德之間以及美日之間的國家利益不可調和〜 

樣。”2但列寧竭力勸説英國和法國——遙遠的美國就更不用説了——同 

共產主義俄國結盟，以對付德國和日本。1917年的分裂沒有讓蘇俄的戰 

略地位與帝俄的戰略地位有甚麼不同。但過去和現在的重大區別在於， 

帝俄的部分領土已經分離出去，而且會被敵對國家用來對付俄國。

斯大林此時正在忙於處理這些失地所帶來的問題。1918年3月19 

日，他寫信給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敦促他們加強巴庫的防禦。■-调 

後，他在《真理勸上發表文章，指責非布爾什維克的左翼分子(〈戴着 

社會主義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皿3月30日，斯大林通過 

休斯電報機對塔什干蘇維埃負責人談到突厥斯坦的形勢發展。4月3至 

4日，《真理報》刊登了對他的採訪，談到他正在制訂的憲法草案，該 

草案計劃採取聯邦制結構並將蘇維埃俄國更名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 

會主義共和國J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 0 t 

4月9日，斯大林给喀山、烏法 '奧倫堡以及塔什干的蘇維埃發了一封 

電報，電報刊登在《真理報》上，指出自決原則已經「失去了革命意義」， 

因此可以撤銷了。4月29日，人民委員會任命斯大林為俄羅斯社會主義 

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全權代表，與烏克蘭中央拉達談判簽訂和約°同一 

267 天，德國人在東部又臨時變卦，背叛條約夥伴烏克蘭中央拉逹，扶持了

一個由帕夫洛•斯科羅帕茨基將軍領導的烏克蘭傀儡政權，並特意用 

了一個古老的名字「蓋特曼」。但斯科羅帕茨基的暴政，以及奧地利和 

德國的佔領，激起了股民的暴動和多方的混戰。245「當德國軍隊進入烏 

克蘭時，他們發現一切都亂了套，」一名德國官員報吿説，「相鄰的村

-譯註：《斯大林全粉第4集，第47-62頁。

t譯註：《列寧全集〉中文版課為I•耕£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维埃共和國」，《斯大林全粉中文 

版認為「俄歷斯蘇维埃聯邦利會主義共和國」，在本書中，除直接引用《斯大林全集沖文 

版內容外，一律採用《列寧全集〉中文版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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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外面挖了壕溝，為了爭奪從前地主的土地而互相攻打，碰到這樣的 

事情一點都不稀奇。」"6牽制了近50萬佔領軍的承諾中的糧食儲備沒有 

兑現。

斯大林在烏克蘭組織的支持布爾什維克的行動幹得也不成功，但 

是，表明他變得越來越突出而且重要的一個信號——同時也表明尤利• 

馬爾托夫放棄林對列寧一就是馬爾托夫舊事重提，指責斯大林是轟動 

一時的1907年梯弗利斯郵車大劫案和1908年輸船搶劫案的同謀。馬爾 

托夫在孟什維克刊物上撰文指出，斯大林「曾經因為和剝奪行動有牽連 

而被黨組織開除」。247斯大林向革命特別法庭控吿馬爾托夫誹謗，並在 

4月1日的《真理報》上否認那些罪名，説「我斯大林從來沒有被傳喚到 

任何黨組織的紀律委員會面前。特別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被開除過J。 

他還以強烈的諷刺口吻説道：「除非手中握有證據，否則人們是沒有權 

利提出馬爾托夫提出的那些指控的。僅僅根據道聽途説就中傷別人是 

不誠實的。」盗4月5日，特別法庭在滿滿一屋子人面前開庭了。在要求 

把案件移交給有陪審團參加的民事法庭被拒絕之後，馬爾托夫繼續採取 

攻勢，請求給自己搜集證據的時間。因為當初為了保密，黨沒有留下 

文字記錄，但是有證人可以支持他的説法，所以他要從一些格魯吉亞的 

布爾什維克那裏搜集書面證詞，比如説伊西多爾•拉米施維里，他在 

1908年負責調査斯大林的案子：參與了 1908年的輸船搶劫案並差點兒 

將一名知道斯大林底細的工人打死。斯大林反對，他説沒有足夠的時 

間等候證人。不過，法庭依然把起訴馬爾托夫的程序推遲了一週。據 

有些人的説法，孟什維克飽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前往高加索搜集證 

據，帶回了拉米施維里和席爾瓦•吉布拉澤等人的書面證詞。然而， 

一回到莫斯科，據説尼古拉耶夫斯基就發現，該案所有其他的記錄都不 

見了。斯維爾德洛夫和列寧一他欽佩馬爾托夫，儘管他們之間存在分 

歧一幫助了結了此次審查。249 1918年4月18日，特別法庭裁定馬爾托 

夫犯有誹謗罪，但只是對他進行了訓誡；這個月還沒有結束，裁決就被 268 

取消了。*5 月11日，在幕後督辦馬爾托夫案件的斯維爾德洛夫，倒是 

讓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關閉了那份孟什維克報紙，理由是總在刊 

登虛假信息。颂但斯大林做過強盜，這一點人們不會忘記。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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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

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尼古拉二世的前總參謀長和後來的最高總司 

令，在1917年2月之後組建過一個秘密的軍官網絡；在布爾什维克政 

變後，他把他們召集起來，成立了新切爾卡斯克頓河哥薩克中的「志旗 

軍J。253志顺軍起初只有400至500名軍官。科爾尼洛夫也在其中，而 

他本人就有哥薩克背景。在從莫吉廖夫附近的監獄逃跑後，他喬裝打 

扮，穿着農民的破衣服，拿着偽造的羅馬尼亞護照跑到南方。&61歲 

的阿列克謝耶夫患了癌症，便把軍事指揮權交給48歲的科爾尼洛夫， 

儘管兩人互不相容。從1918年2月中旬開始，由前沙皇軍官、哥薩克 

和士官生組成的科爾尼洛夫軍隊屢遭重創。為了尋找避難所，他率領 

幾千名志阪軍冒着大雪，穿過荒涼的草原，朝東南的庫班方向進發，除 

了搶劫所得，幾乎沒有可以禦寒充億的東西。被俘的志願軍的眼睛會 

被挖出來，而他們也以眼還眼。（「越是恐怖，越是要爭取勝利！」科爾 

尼洛夫勉勵説。）况經過可怕的「冰雪行軍」一八天走了700英里, 

疲憊不堪的倖存者終於到達庫班的首府葉卡捷琳諾達爾附近，結果發 

現，佔據這裏的不是哥薩克，而是具有數量優勢的紅軍。一名將軍咔 

列金）已經開槍自殺。1918年4月12日，科爾尼洛夫也被打死了，當 

時，一發炮彈擊中了他設在農舍的司令部，他被埋在坍塌的天花板下 

面。「一團白灰腾了起來」，一名參謀在回憶時提到科爾尼洛夫的房間； 

當他們把將軍的身子翻過來，看到彈片扎進了他的太陽穴。所白軍很 

快就逃走了，擁護布爾什維克的部隊把他的殘屍挖出來，拖到葉卡捷琳 

諾達爾的大廣場，放在垃圾堆上燒掉了。呷「可以有把握地説，」列寧 

興奮地誇口説，「內戰基本上已經結束。严t實際上，俄國內戰才剛樹 

開始。

科爾尼洛夫並不是當月死去的唯一值得關注的人物：加夫里洛• 

269 普林西普在哈布斯堡的泰雷津要塞監獄（未來納粹的特雷津施塔得）去

•编註：約1,127公里。

t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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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了，他因為在薩拉熱窩刺殺了奧地利皇儲而要在那裏服刑20年。營 

養不良、疾病和胳膊截肢所引起的失血，讓23歲的結核病人普林西普 

變得虚弱不堪，死時體重只有88磅* 。七百歲的哈布斯堡帝國只比他多 

活了幾個月。259

至於俄國內戰，它是在人們完全沒有料到的地方突然發生的。俄 

國在世界大戰中俘獲了大約200萬同盟國的囚徒，大部分是奧匈帝國 

的臣民。翊世界大戰後期，由於預估到要是協約國獲勝，就會有一個 

新的祖國一克斯洛伐克，大約4萬名戰俘和逃兵組建了捷克斯洛伐 

克軍團，為沙，皇服役並參加了克倫斯基1917年的六月攻勢。1917年12 

月，他們被交給法國人指揮。261托洛茨基打算利用這些士兵（他們傾向 

於社會民主黨）作為新建紅軍的核心，但巴黎方面堅持將軍團士兵運往 

西線的法國。262俄國西部最近的港口阿爾漢格爾斯克（位於彼得格勒以 

北750英里t處）3月份還處於冰封狀態，因此，要將這支武裝部隊經西 

伯利亞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從那裏乘船前往法國。263但是德國按 

照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的規定，要求布爾什維克阻止並解除捷 

克斯洛伐克軍團的武裝。捷克斯洛伐克軍團還沒有趕到西西伯利亞的 

鄂木斯克的時候，協約國方面又要它掉頭前往西北的摩爾曼斯克和阿爾 

漢格爾斯克，趕走在那附近的德國人。同時，日本人突然變卦，拒絕 

用船把軍團士兵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運往西線，這樣既可以幫德國人一 

把，又可以把西伯利亞留給自己。軍團士兵只想同奥地利人以及德國 

人作戰，對於如此的反覆勢必十分警惕。在充滿懷疑的氣氛中，1918 

年5月14日，在（烏拉爾東部的）車里雅賓斯克，當一趟載有奧匈帝國 

的匈牙利戰俘的俄國列車停靠在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乘坐的列車旁邊時， 

騷亂爆發了。謨罵聲不斷。一名匈牙利人扔出金屬物件，砸傷了一名 

捷克人；捷克人襲撃了那趟列車，吊死了扔東酉的那個匈牙利人。車 

里雅賓斯克的蘇維埃在調查時拘留了幾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月25 

日，托洛茨基打電報説：「要把所有在鐵路上發現的武裝的捷克斯洛伐

,编註：約40公斤。

t編註：約1,20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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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人都就地槍決。严這項愚蠢的命令永遠也不會執行0但是，捷飆 

洛伐克軍團因為懷疑布爾什維克想把他們交給德國人,便佔領了車里推 

賓斯克，然後又接連佔領了奔薩（5月29日）、鄂木斯克匕月7日）德 

馬拉（6月8日）、烏法（7月5日）、辛比爾斯克（7月22日）等，直蕴 

270制了整個跨西伯利亞大鐵路以及伏爾加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面積在從 

前俄羅斯帝國的三分之二以上。赤他們征服的領土比世界大戰中的任 

何一方都多。266

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原本並沒有想同布爾什維克開戰或者推翻他們， 

但他們帶有自衛性質的佔領造成了權力真空，從1918年5月到6月，整 

個伏爾加河地區和西伯利亞有十幾個反布爾什維克團體宣示自己的存 

在次在德國已經佔領和尚未佔領的沙俄土地上，也紛紛成立政府，定 

其中包括高加索，英國人派了一支遠征軍在那裏的油田附近登陸。館 

人佔據了烏克蘭，捷克斯洛伐克人佔據了西西伯利亞，哥薩克佔據了废 

河流域，志願軍佔據了庫班，在這樣的形勢下，布爾什維克所在的俄冒 

中心地區的糧食已經吃完，而秋收還早着呢。5月29日，人民委員會任 

命斯大林為特命南俄全權代表，任務是為正在挨餓的兩個首都莫斯科和 

筱得格勒籌措糧食。「他裝備了一整列火車，」佩斯特科夫斯基回憶説， 

「他帶了休斯電報機、飛機、小額現金、武裝小分隊和一些專家。我隋 

他去了車站。他的情緒很高，對勝利充滿信心。严6月6日，斯大林抵 

達伏爾加河畔的察里津。如果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佔領了察里津，那他们 

就可以切斷所有的糧食供應，並建立起從烏克两到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 

聯合戰绿。湖這項任務牽涉甚廣，大大超出與各個非俄羅斯民族打交進 

的職能，而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政權中扮演的角色也勢必會發生改變。 

但與此同時，由於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布爾什維克當時又沒有真 

正的軍隊，這個政權能不能生存下去，似乎越來越成問題了。

並非政變

列強當中只有德國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並且在莫斯料卜舞華 

m宅邸設有事實上的大剛。那處宅邸在阿爾巴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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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巷子裏，從前屬於一位德國糖業巨頭。1918年4月23日，47歲的威 

廉•米爾巴赫伯B （Wilhelm Mirbach，生於1871年）帶着確保俄國不與 

協約國恢復友好關係的使命，作為大使回到莫斯科——沙皇時期，他曾 271 

在大使館工作，後來又在彼得格勒為交換戰俘的問題同布爾什維克談 

判。米爾巴赫一直報吿稱，布爾什維克政權I•不會長久」，只要派德軍 

借道愛沙尼亞施加「一點點軍事壓力」，就可以將其推翻。這位伯爵公 

然向君主派集團獻媚，認為他們可以取代布爾什維克，而且他的行為舉 

止就好像莫斯科已經在德國的佔領之下。大部分布爾什維克以同樣 

的方式作出了回應。「德國大使來了，」《真理報》寫道，「不是作為友好 

民族勞苦階級的代表，而是作為一幫軍人的全權代表，他們極端傲慢， 

到處殺戮、強姦和搶掠。」”'5月1日國際勞動節，德軍推進到克里米亞 

的塞瓦斯托波爾海軍基地，那裏是黑海艦隊的司令部。5月8日，德國 

人佔領了頓河盆地的羅斯托夫，在那裏，他們支持逐漸聚集起來的反布 

爾什維克武裝。擁護布爾什維克的武裝不得不撤離，他們設法將沒收 

的金幣、珠寶以及其他貴重物品運往莫斯科，一共裝亍三個木箱、一個 

金屬匣子和六隻皮卩袋。272兩天後,在一次只有數人參加的中央委員 

會會議上，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的 

簽字人，認為德國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後發動進攻違反了和約，因而強 

烈建議與英法重建正式的同盟關係。273

除了波蘭，德國還佔領了從前沙皇政權的17個省。流言四起，説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存在秘密條款，説德國人對蘇維埃政府的 

政策橫加干涉，報紙還警吿説德國人即將佔領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實 

際上，德國指揮部當時的確認為，集中力量向這兩個首都突然發起進攻 

是可行的。然而就在此時，1918年5月中旬，當德國人距離彼得格勒不 

到100英里*（在納爾瓦）、距離莫斯科不到300英里t （在莫吉廖夫）的時 

候，他們停了下來。2"甚麼原因？列寧對柏林持續的綏靖起了作用。 

同樣重要的是，德國的統治集團認為入侵是多餘的：布爾什維主義看來

,編註：約161公里。

t塲註：約48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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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氣數已盡。5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宮受到列寧接見的米爾巴赫在當天向 

柏林報吿説，那位布爾什維克領袖「一直保持着無窮的樂觀精神J，但 

是，米爾巴赫接着又説，列寧「也承認，他的政權雖然完好無損，可敢 

人的數量增加了……他的自信首先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只有執政置 

掌握了有組織的權力，而其他〔政黨〕只是在拒絕現政權這方面達成了 

一致J。在米爾巴赫5月16日關於列寧困境的報吿上，德皇威廉二世宥 

道：「他完了。」m

在這種背景下，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試圖推動共產黨的復興—— 

272 它似乎正在衰退。1918年5月18日，他發佈了一項決議，強烈主張「應 

當在某種程度上把我們的工作重心轉移到黨的建設上來」，並明確要求 

「所有懺員，不管其工作和職務如何，都要直接參加到黨組織中，並且 

不應背離相應的中心黨組織下達的黨的指示」。”6然而服從中心黨组織 

仍然很難做到。與此同時，列寧的策略是，讓柏林方面注意分析成本 

與收益。「如果德國商人明白了靠戰爭從我們這裏甚麼也得不到（因為 

我們會把一切都燒掉），而且通過經濟往來得到了好處，那麼您的政策 

將會繼續取得成績。」1918年6月2日，他吩咐即將被派往柏林的新任 

蘇俄使節阿道夫•越飛説，「我們可以給德國人提供些原料。但是 

對於已經把烏克蘭這個糧倉纳入囊中的德國政府來説，大獎依然是巴 

黎。德國駐莫斯科大使6月4日警吿柏林説，布爾什維克有可能撕毁布 

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這些人的行動絶對不可預測，尤其是在絕 

望的時候」），然而這位大使傳遞的主要信息是»布爾什維主義已經奄 

奄一息（「饑荒正在向我們遊來……燃料儲備越來越少……布爾什維克 

非常不安，很可能是感覺到他們的末日快到了，所以老鼠們開始逃糅 

這艘正在下沉的船隻……他們也許是想逃到下諾夫哥羅德或葉卡捷琳 

堡……」）疽"德國外交人員此時正在同沙皇政權和臨時政府中一些過 

氣的政治人物接觸，商量復辟事宜。”9 6月25日，在給柏林的另外一 

份報吿中，米爾巴赫再次預言布爾1維主義即將覆滅。280

譯註：《列寧全集〉第48卷，第170頁。 



耻章1918：達達主義和列寧 305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在柏林的做法同米爾巴赫在莫斯科的專橫跋 

扈如出一辙。因為有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錘子和鍊刀的旗 

籲揚在菩提樹下大街7號，即從前沙皇政府的大使館。越飛這個富商 

的兒子，是個狂熱的I■左派共產主義者」，拒絕向德皇遞交國書。他在 

大使館內宴請斯巴達克同盟*和德國其他的左翼分子 ，並給德國社會民 

主黨輸送金錢，公然打算推翻德意志帝國政權。蘇俄大使館集中了幾 

百名工作人員，包括一些被列為隨員的鼓動者，他們分頭參加德國社會 

主義組織的會議。越飛還散發武器，而那些武器往往是通過外交郵袋 

弄進來的。湘6月28日，魯登道夫將軍再次敦促把布爾什維克趕出俄 

國，那樣德國就可以扶植傀儡政權。但這根本沒有考慮到，德國人即 

使是在西線也缺少後備部隊。德國外交部的頭腦比較冷靜，反對這種 273 

荒唐的建議：布爾什維克已經支持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了，柏 

林還需要甚麼呢？而且，外交部人員還説，俄國國內各種反布爾什維克 

的力量並不隱瞞他們對協約國的同情。魯登道夫用甚麼樣的親德集團 

來代替布爾什維克呢？德皇沒有同意魯登道夫的請求，甚至還允許布爾 

什維克把他們的許多拉脱維亞步兵調到東部的伏爾加河流域，去打擊國 

內的敵人。282列寧對德國的忠誠得到了回報。283但是在莫斯科，人們 

對德皇拒絕魯登道夫的建議，反對入侵俄國以結束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 

並不知情。在莫斯科，人們看到的是專橫跋扈的米爾巴赫，那是同德 

國軍國主義可惡的夥伴闔係的實實在在的象徵，在這種情況下，左派社 

會革命黨人覺得必須有所行動。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因為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而退出了人民 

委員會，但並沒有放棄他們在契卡的重要職務，也沒有退出蘇維埃中 

央執行委員會。1918年6月14日，布爾什維克從中央執行委員會開除 

了幾名當選的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並且關停了他們的報紙。 

腐爾托夫一邊用他那結核病人的病怏怏的嗓音咒罵着『獨裁者』、『波

编誣：由卡爾•李卜克內西 ' 羅莎•盧森堡等德國社會民主黛左派創立，是反對帝國主義 

戰爭，主張重建工人階級的國際組織。原稱「國際派」，因古羅馬奴隸起義領袖斯巴建克斯 

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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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分子」、『篡位者J和『搶奪者」，一邊抓過大衣想要穿上，但他的手 

抖得厲害，套不進袖子，」有位在場的布爾什維克回憶説，I■列寧面色 

蒼白，站在那裏看着馬爾托夫。」但一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突然大箍 

來。涮這個分離出來的小黨聲稱擁有超過10萬名相對堅定的黨員次 

這同布爾什維克的30萬黨員比起來要少很多，但在一個約1.4億人口的 

國家，兩者都微不足道。布爾什維克雖然佔有數童優勢，但許多同時 

代的人希望，或者説擔心，在6月28日即將召開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 

會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會憑藉其越來越受人支持的反布爾什維克立 

埸，在當選代表中佔據多數。在左翼的社會主義激進派中，除了布爾 

什維克之外，有沒有別的選擇呢？

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決心在代表大會上提出一項決議点責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號召採取（堂吉訶德式的）游擊戰爭，就 

像在烏克蘭開展的那種反抗德國佔領的游擊戰爭。瑚6月24日，斯維爾 

德洛夫將代表大會的開幕時間推遲到7月初，屆時他就可以炮製出更多 

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斯維爾德洛夫還藉故將所有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 

革命黨人開除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6月28日至7月1日，左派社 

274 會革命黨人召開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決定和德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保南 

蘇維埃政權，同時取消人民委員會，由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進行統治。新 

與此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在工人選民相對歸農 

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支持者）已有的額外權重之外，果真炮製出幾 

百名可疑的蘇維埃代表。7月4日的晚上，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関 

幕，與會代表中有表決權的1,035人，其中共產黨代表678人，左派社 

會革命黨代表269人，其他的88人基本上屬於無黨派代表。皿佐派社 

會革命黨和共產莫各有約200名沒有表決權的代表，加上他們，與會代 

表達1,425人，其中三分之二年齡在20到30歲之間；與會代表過去由於

,譯註：按照《列寧全粉中文版第34卷第196條过釋的説明，出席1918年7月4至1。日全依 

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有L164名有汲決椎的代衣，其中布爾什維克773名，左派社會革 

命黨人353名，最高綱領派】7名，無政府主義者4名，孟什维克國際主義派4名项他次 

派成員3名。烏克闌、拉脱組亞和外高加索等被佔領區也有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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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原因而在監獄裏度過的時間加起來總共有1,195年。）測明顯造假 

決不是引發反布爾什維克憤怒情緒的唯一原因：來自烏克蘭、拉脱維亞 

和南高加索的代表講述了德帝國主義在佔領區的恐怖行徑和對資源的掠 

奪。I■打倒米爾巴赫！」、「打倒布列斯特和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高 

呼，而德國大使作為嘉賓就坐在前面的包廂裏。被激怒的托洛茨基反 

駁説，所有想要重新挑起與德國的戰爭的「外國帝國主義間諜」，都「該 

就地槍斃」。M0

左派社會革命黨最受關注的領導人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過去 

力主同布爾什維克聯合，但對她來説，最後的那根稻草已經在1918年6 
月壓了下來，當時布爾什維克派出了武裝小分隊，到農村I■徵」糧。她 

怒火中燒，公開批評布爾什維克的政策。29'列寧明確地講：「我們把你 

們的土地社會化綱領載入我們〔1917年〕10月26日的法令，也許是個錯 

羨。在布爾什維克靠弄虛作假造成的多數否決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提出的譴責對德和約的決議時，列寧故意挑逗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假 

如有人願意退出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話，那就請便吧！ r叫但他肯定會大 

吃一驚：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領導層知道，反對布列斯特和約的決議有 

可能無法通過，•所以決定喚起民眾，採取恐怖行動，I■打擊德帝國主義 

張揚跋扈的代表J，疏遠德國與蘇俄的關係。294就這樣，如同第二次代 

表大會成了布爾什維克政變的誘因，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成了左派社 

會革命黨人採取行動的誘因。

7月4日晚上，斯皮里多諾娃給20歲的雅科夫•布柳姆金（Yakov 

Blyumkin）下達了任務，要暗殺德國大使米爾巴赫伯爵。295布柳姆金， 

敖德薩猶太店員之子，1918年4月來到莫斯科，像許多左派社會革命黨 

人一樣在契卡工作，是當時的大約120名僱員（包括司機和外勤人員）之 

一。296他在反間諜部門工作，德國大使館也在其職責範圍內。7月5日，275 
斯皮里多諾娃在莫斯科大劇院的主席台上，指責布爾什維克斷送革命， 

而且不願列寧在她身後發出的嘲笑聲，發誓説，她會像她在沙皇時代做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478頁。 

t潔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463頁。 



308 斯大林：権力的悖着.

過的那樣，「重新拿起手槍和手榴彈」。湖會場大亂！ 一顆手榴彈在奠 

斯科大劇院樓上的某一層爆炸，但主持大會的斯維爾德洛夫阻止人嫩 

向出口。欢

第二天，按照計劃，蘇維埃代表大會要在當天下午晚些時候繼紙開 

會，布柳姆金在攝影師尼古拉•安德烈耶夫(Nikolai Andreyev)的陪同 

下，帶着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簽發的證件來到德國大使館，那樣， 

他們就有權請求緊急會見大使。在大使館，著名哲學家同時也是外交 

官的一等秘書庫爾特•里茨勒(Kurt Riezler)表示，他會代表大使接見 

他們。(里茨勒是德國外交部的重要人員之一，1917年應對過把列寧用 

鉛封列車運送回國的秘密談判。尸"然而米爾巴赫下來接見了這兩人 ； 

布柳姆金從公文包裏拿出勃朗寧手槍，連開三槍沒有打中。當米爾巴 

赫逃走時，那位攝影師從背後向大使射擊一證據顯示，是擊中了他的 

後腦。布柳姆金扔了一顆炸彈，然後，兩位刺客跳出窗外，上車逃走 

了。下午3:15左右，米爾巴赫身亡。300

斯皮里多諾娃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希望政治謀殺會挑起德國的武力 

回應，迫使布爾什維克重新開戰。代表大會要在下午4時繼續，當列寧 

正在同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以及斯大林商量對策的時候，克里姆林 

宮的電話響了。邦契一布魯耶維奇傳來德國大使館遇裝的消息；列寧 

命令他趕往現場。的拉狄克、新任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 

逮有捷爾任斯基也去了。德國人要找列寧。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下午 

5時左右同斯維爾德洛夫一起趕到大使館，瞭解謀殺的詳情並致哀悼之 

意。德國大使館的武官覺得列寧看上去嚇壞了。皿或許是害怕德國為 

了報復而發動進攻？

列寧現在知道，正是那個為了保術布爾什維克革命而成立的组绩 

—契卡一捲入了反對他們的陰謀。布柳姆金落下了他的證件，於 

是，捷爾任斯基沒帶衞兵便驅車前往三聖巷的契卡兵營，之前有人在 

那襄見到了布柳姆金。到了那裏，契卡首腦發現了左派社會革命黨的 

整個領導層，他們解釋説布柳姆金是按照他們的命令行動的。「事已至 

276 此，」他們吿訴捷爾任斯基，|■布列斯特和約無效了 ；同德國的戰爭是

不可避免的……就讓它像在烏克蘭一樣在這裏開始吧，我們會轉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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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你們可以繼續掌權，但不能再聽命於米爾巴赫了。」姬儘管捷爾任 

斯基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反對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 

約，但仍然下令把他們全都抓起來；結果他們反倒把捷爾任斯基扣為 

人質。皿

聽到契卡首腦被抓的消息，列寧「面色蒼白，就像他在發怒或事態 

陡生髪故時所一貫表現的那樣」，據邦契一布魯耶維奇説。列寧召來 

契卡的馬丁 •拉齊斯(Martins Lacis)，一個30歲的拉脱維亞人，出生時 

名叫亞尼斯•蘇德拉布斯(Janis Sudrabs)，讓他頂替捷爾任斯基當 

拉齊斯出現在大盧比揚卡街的契卡總部時一那裏像往常一樣，由左派 

社會革命黨人控制的契卡戰鬥小分隊守衞——水兵們要向他開槍。只是 

由焚捷爾任斯基的副手、人稱亞歷山德羅維奇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彼 

得•亞歷山德羅維奇,德米特列夫斯基(Pyotr Alexandrovich Dmitrievsky) 

説情，才救了拉齊斯一命。‘O’要是拉齊斯，或許還有捷爾任斯基被「就 

地槍斃」(用托洛茨基在兩天前發怒時的話説)，那布爾什維克政權或許 

就破產了。事實上，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想過放棄克里姆林营o 308

由於晚上要繼續召開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斯皮里多諾娃去了莫 

斯科大劇院，準備宣佈俄國「從米爾巴赫手裏獲得了解放」。她身着黑 

色長裙，胸口別着紅色康乃馨，手拿一把鋼製的小勃朗寧手槍。"9但 

會議時間推遲，到處都亂哄哄。那天(7月6日)晚上8時左右，流言四 

起，説武裝的拉脱維亞人包圍了大劇院。在這種氣氛下，四百多人的 

整個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團，包括嘉賓在內，都上樓討論局勢去了。布 

爾什維克黨團撤到了其他區域(有些可能已經被放出劇院)。如「我們當 

時坐在房間裏等着你們來抓我們，」布哈林吿訴某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説，「既然你們沒有，那我們就決定把你們抓起來。」m至於契卡中的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派水兵上街，打算抓些布爾什維克人質，而且 

的確從路過的汽車中抓了二十多個，捷爾任斯基和拉齊斯也還在他們手 

裏。列寧發現，莫斯科衞戍部隊不準備保衞布爾什維克：大部分士兵 

要麼保持中立，要麼站在反對德國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邊。「今天下 

午3時左右，一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用炸彈炸死了米爾巴赫，」列寧打 

電報給察里津的斯大林，「這起暗殺事件顯然是符合君主派或英法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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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逮捕了捷爾任斯基和拉齊斯，並且 

發動反對我們的暴亂。我們今天夜裏就採取無情的鎮壓行動，並向人 

277民説明全部真相：我們正處在〔與德國的〕戰爭的遗緣。」如・第二天， 

斯大林回電説，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是「歇斯底里」。3,3他説得對。

但反擊沒有把握。為了抗擊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叛亂，為數很少的 

靠得住的紅軍部隊，許多都派到了東部。大約在7月6日的午夜，列事 

召見拉脱維亞人的最高指揮員、矮壯的約阿基姆•瓦釆季斯上校。「克 

里姆林宮一片漆黑，空蕩蕩的」，瓦采季斯在回憶時提到了人民委員會 

的會議室，最後，列寧在那裏岀現了，並問道：「『同志，我們能堅持 

到早晨嗎？」問了這個問題後，列寧就一直盯着我。」m瓦采季斯大吃 

一驚。他同情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本來至少可以決定保持中立，那樣 

一來，布爾什維克或許就在劫難逃了。但他自己就同德國人打過仗而 

且傷亡慘重，那是在1916年聖誕節期間，所以，重新開戰根本沒有吸 

弓I力。（無論如何，俄國根本沒有軍隊可以重新開戰。）再説，他希望 

德意志帝國政權會像以前俄國一樣，因為戰爭而垮台，既然如此，爲甚 

麼要白白犧牲士兵的生命呢？瓦采季斯並不知道的是，列寧連他也不信 

任：那天夜裏接見他的半小時前，列寧叫來了派到拉脱維亞人那裏的兩 

名政治委員，很到保證説瓦釆季斯是忠誠的。

當時也不清楚，拉脱維亞普通士兵顾不願意為布爾什維克而戰 。 

7月6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直在等待米哈伊爾•穆拉維約夫（Mikhail 

Muravyov，生於1880年）中校的到來，他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的主或 

派，俄羅斯人，拉脱維亞步兵的另外一名指揮員，但他沒有出現在首 

都。31S不過，瓦釆季斯在見過列寧後，準備在7月7日凌晨趁天沒亮的 

時候，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施反擊，但那天剛好是拉脱維亞的民族 

節日施洗者聖約翰節，該國步兵決定為了慶祝節日到莫斯科郊外的霍 

迪恩卡遠足，*結果根本沒有拉脱維亞人、赤衞隊或任何人在出發地野 

集合。小進攻只好等到天亮。契卡武裝部隊是由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譯註：《列寧全集》第48卷，笫227-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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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羅的海艦隊水兵德米特里*波波夫（Dmitri Popov）指揮的；他們駐 

絮在莫斯科市中心帶有圍牆的基泰哥羅德，總共有600至800人，大部 

分是水兵。為了攻打他們，瓦采季斯後來聲稱，他集中了大約3,300人 

（其中俄羅斯人不到500 A）。3,8拉脱維亞人後來説，波波夫的部隊裝備 

比他們好，有重炮、幾十挺機關槍和四輛裝甲車。「波波夫的手下佔領 

了一排房屋门瓦釆季斯解釋説，「將其加固為工事。」事實上，波波夫 

一他的隊伍中除了水兵之外還有許多芬蘭人------直想着要為己方招 278

募更多戰士，並期待着布爾什維克會要求談判。但瓦采季斯沒有要求 

談判，而是下令運來了 152毫米的榴彈炮，想把波波夫和契卡的據點， 

尊至連同裏面的捷爾任斯基一起夷為平地。m當炮擊開始給那幢房子 

以及相鄰的建築物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時，波波夫及其手下開始逃跑（他 

們扔下了捷爾任斯基）。對於戰鬥持續的時間有不同的説法（或許是很 

多個小時，或許是40分鐘）。雙方陣亡十人左右，負傷的約有50人。 

幾百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被捕。32°大約有13人，其中包括斯皮里多諾 

娃，被送進克里姆林宮的牢房。下午4時，人民委員會自信地宣佈「暴 

亂……平定了」。3d

契卡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立即採取反政變措施，加強布爾什維克 

的壟斷地位。払契卡查抄了非布爾什維克報刊的編輯部並砸毀印刷設 

備。丸3布柳姆金逃往烏克蘭。但很多被布爾什維克關押的左派社會革 

命黨人，包括救了拉齊斯一命的亞歷山德羅維奇，未經審判就被立即 

處決；布爾什維克公開宣佈的槍斃人數大約有200人。324全國各地的左 

派社會革命黨人絕大多數僅僅是改換門庭，加入布爾什維克黨。與此 

同時，沒有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在7月9日繼續召 

開，托洛茨基向代表們詳細報吿了「暴動」的情況。325事實上，一個名 

叫普羅什•普羅相（Prosh Proshyan）的社會革命黨人，大概在7月6日午 

夜的時候，曾經去電報局宣佈，「我們殺死了米爾巴赫，人民委員會已 

级被捕」。短期擔任過郵電人民委員的普羅相向全國發出了一系列混亂 

的電報，其中一封稱社會革命黨是「目前的執政黨」» 326但是，除了這 

次由個人主動採取的行動外，不存在任何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政變。 

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領導層在事變之前和期間已經多次明確地説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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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準備用武力來保衞自己而不是要奪權：他們的暴動是代表蘇維埃政It 

「反對帝國主義分子」（德國），不是反對布爾什維克。3”

左派社會革命黨事件與七個月前1917年10月列寧的政變形成了屏 

明的對照。就如1917年一樣，1918年夏天，政權也是放在那兒待人專 

取：左派社會革命黛人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勝算決不低於列寧當初 

對克倫斯基的勝算。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契卡任職，一度完全控制了 

契卡。他們通過鼓動工作贏得了大部分衞戍部隊的支持，而且握有克 

里姆林宮的通行證，包括進入帝國參政院即列寧辦公地點的通行證。拋 

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缺少某種關鍵的東西，也就是意志。列寧一心想 

279 奪取並掌握政權，而事實證明，他的意志在布爾什維克政變中是決定性 

的，正如同現在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並非政變的行動中，缺少意志事竇 

上也是決定性的。

列寧曾經無情地追逐個人的權力 > 儘管不是因為權力的緣故：驅使 

他的還有通過革命實現社會正義的幻想，以及在他繼續攻擊許多同時代 

人，説他們是瘋子的時候，對於自己的正當性抱有的據説是科學的（馬 

克思主義的）信念。329但列寧在對付社會主義者中的對手方面，運氣一 

直很好：人多勢眾的右派社會革命黨維克托•切爾諾夫，在首都御戍 

部隊主動提出用武力保衞立憲會議的時候退縮了 ；孟什維克的尤利， 

馬爾托夫，死抱着歷史的「資產階級階段」，即便並沒有資產階級；列 

夫•加米涅夫以前反對布爾什維克政變，試圖用全都由社會主義者级 

成的聯合政府取代布爾什維克的壟斷，但後來卻乞求重新加入布爾什维 

克中央委員會。而現在，事實證明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根本不是列 

寧的對手。加1918年，年僅34歲的斯皮里多諾娃是唯一廣為人知的左 

派社會革命黨領袖，而且逮是1917至1918年間各種政治力量中唯一的 

女性領導人。長期以來，這樣的身份讓她養成了T重優越感（I■戴着夾 

鼻眼鏡，情緒始終處於亢奮狀態，就像漫畫版的雅典娜女神」，有德國 

記者評論説）。n，但她肯定不缺勇氣。1906年26歲時，她就開槍打死 

了鎮壓1905年農民叛亂的一位沙皇警長，為此，她被判在東西伯利亞 

终生服苦役。在囚禁和押送期間，她遭到毆打和強姦，這其中，把煙 

頭撒在她裸露的乳房上算是最輕的。她有勇氣。她可能還很有政治眼

1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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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與絕大多數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不同，與自封的左派布爾什維克黨人 

也不同 > 斯皮里多諾娃支持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簽訂和約不 

是因為……布爾什維克，」她敏鋭地指岀，而是「因為貧窮、饑荒，還 

冇全體人民都受夠了、厭倦了，不想再打了。」皿但列寧和斯維爾德洛 

夫幾次三番利用她的誠摯。現在，1918年7月，她出人意料地讓他們處 

在他的掌握下，可她並沒有推進自己最初的戰略並抓住機會。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反擊在對該黨的秘密 

「審判」中達到了高潮。斯皮里多諾娃只判了一年，而且後來還獲得特 

赦。“但一個曾經強大的政治力量現在失去了鋒芒。以左派社會革命 

囂人的代表不在了，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最後一天（7月10日）通過了一 

部憲法，宣佈「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並號召「消滅一切人 

剝削人的現象，完全消除把社會劃分為不同階級的現象，無情鎮壓剝削 280 

者，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使社會主義在所有國家獲得勝利」。

暗殺：已遂和未遂

羅曼諾夫家族的人還活着，因此，不管是對布爾什維克的公審來 

説，健是對想要爭取自由的反布爾什,維克力量來説，都是一個潛在的有 

號召力的因素。尼古拉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先是被克倫斯基逮捕，後 

來又被布爾什維克解送到烏拉爾（彼爾姆）的一座監獄。在那裏，1918 

年6月13日凌晨，五名契卡武裝人員，在一名過去在沙皇監獄服過刑的 

老恐怖分子的帶領下，策劃了一起陰謀：為了處死大公而誘使他逃跑。 

米哈伊爾大公彈痕累累的屍體被放在熔爐裏燒掉了。布爾什維克不敢 

承認處死了大公，便散佈謠言説，米哈伊爾已被君主派放跑了。加至 

於尼古拉，臨時政府決定把他和他的家人流放到國外，但蘇維埃反對， 

而且不管怎麼説，尼古拉和亞歷山德拉兩人的表哥、英國國王喬治五 

世，撤銷了同意為他們提供庇護的聲明。336因此，克倫斯基把俄國皇 

室軟禁在托博爾斯克的總督宅邸（尼古拉的列車被偽裝成「紅十字會」列 

車並插上了日本國旗）。功流放西伯利亞的象徵意義產生了反響。當有 

傳言説，前沙皇活得很舒服而且君主派陰謀要把他解救出去的時候，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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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爾蘇維埃決定把尼古拉轉移到葉卡捷琳堡。但是在1918年4月，斯 

維爾德洛夫派了一名信得過的特工把他從托博爾斯克帶到莫斯科。嘗 

曾經的沙皇乘坐列車途經葉卡捷琳堡時，烏拉爾的布爾什維克們劫特 

了他，把他安頓在一個叫做尼古拉•伊帕季耶夫（Nikolai Ipatyev）的退 

休陸軍工程師的宅邸。他們在宅邸四周圍上柵欄，並配備了一大群尚 

兵。在莫斯科，列寧讓手下搜集材料，準備審判尼古拉，報刊上對此 

也進行了討論»但審判不斷「延期」。削「那時候，」托洛茨基在談到有 

關審判的秘密討論時説道，「列寧的情緒相當低落。」圳

到1918年7月，捷克斯洛伐克軍團越來越逼近葉卡捷琳堡，於是， 

烏拉爾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委員到莫斯科去商量烏拉爾的防禦問題一可 

能遗有尼古拉及其家人的問題。7月2日，人民委員會委派一個委員會 

起草法令，將羅曼諾夫家族的財產國有化。兩天後，新成立的葉卡捷 

281琳堡的契卡接替了當地的蘇維埃，承擔沙皇一家的警衞工作。尼古拉 

顯然生活得很困惑；他發現了帝俄時代偽造的臭名昭著的反猶小冊子 

《錫安長老會纪要〉，講的是猶太人的全球性陰謀，現在他把它讀給自己 

的德國妻子和女兒們聽；共產主義或許就是猶太人的陰謀？例不久， 

契卡粗製濫造了一封君主派用法語寫的信件，內容是策劃一場陰謀， 

解救沙皇並讓他復辟。以此為藉口，在1918年7月16日萬籟俱寂的夜 

裏，在沒有正式指控的情況下一更別説審判——行刑隊對尼古拉 ' 亞 

歷山德拉、他們的兒子阿列克謝（13歲）、他們的四個女兒（年齢在17 

歲到22歲不等）、家庭醫生以及三個僕人執行了死亡「判決」。領導這支 

11人的行刑隊的，是雅科夫•尤羅夫斯基（Yakov Yurovsky），一個猜太 

女裁缝和一個玻璃安裝工他是盜竊嫌疑犯）所生的十個孩子中的老八。 

手槍射出的彈雨在半地下室四周的磚牆上亂蹦，連行刑者也被燙傷了 

（有的後來成了聾子）。阿列克謝僥倖沒死，呻吟看，但尤羅夫斯基上 

前近距離射殺了他。沙皇的女兒們有的身上藏着首飾，首飾攜仕了子 

彈，結果她們被刺刀剁成了碎片。尤羅夫斯基的行刑隊把屍體埋在葉 

卡捷琳堡北面12英里•處的一個村子（科普佳基）的土路附近。他們把硫

,編註：約1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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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倒在屍體上，讓死者面目全非、難以辨認，然後焚燒並單獨掩埋了阿 

列克謝和沙皇的一個女兒（被誤以為是亞歷山德拉）的屍體。同一天，7 

月19日，尤羅夫斯基到莫斯科去匯報。J%布爾什維克中央政府根本不 

承認自己負有責任，説那是烏拉爾的布爾什維克幹的。"2布爾什維克 

政府在公佈沙皇死訊的那天一謊稱阿列克謝和亞歷山德拉還活着—— 

豈發佈了（六天前通過的）將羅曼諾夫家族的財產收歸國有的法令。如 

「人民沒有露出悲痛或同情的跡象，」前沙皇總理弗拉基米爾•科科夫佐 

夫（Vladimir Kokovtsov）寫道---- 公佈沙皇死訊的那天J他正坐在彼得格

勒的電車裏一「沙皇的死訊是在一片得意的笑聲、嘲諷聲和卑劣的評 

論聲中宣讀的。」有些乘客説：「早就該死了 ！」泌

草草處死羅曼諾夫一家，而且沒有進行公開的政治審判，反映的是 

一種絕望的情緒。布爾什維克完全沒有能夠真正承擔作戰任務的軍事力 

量，嘗試組建一些像樣的軍隊也困難重重，因為士兵們為了弄到糧食都 

分散了，甚至變成了打劫的。就連值得信賴的拉脱維亞人也在另謀岀 

路。「當時以為，俄國中部會變成自相殘殺的戰場，布爾什維克政權夫 282 

概要保不住了」，拉脱維亞人的指揮員瓦采季斯在提到1918年夏天時回 

憶説。他擔心「拉脱維亞步兵會全軍覆沒」，便開始同勁頭十足的里茨勒 

進行秘密談判一里茨勒是個代辦，臨時接替已故的米爾巴赫。里茨勒 

擔心布爾什維克垮台並被親協約國的政權所取代，便暗中敦促德國，以 

「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動一個營的擲彈兵，發動政變，在莫斯科扶植一 

個同樣對柏林友好的政府。3”列寧拒絕他們入境（他倒是同意調些德國 

人來，分成小組，不穿制服）。不管怎麼説，里茨勒在柏林的德國外 

交部的上級認為，根本沒有必要放棄列寧，列寧已經讓俄國陷入了癱瘓 

而且依然忠於德國。用但里茨勒仍希望通過拉脱維亞步兵的倒戈，讓布 

爾什維克垮台——拉脱維亞步兵部隊負責克里姆林宮的警衞工作——於 

是，他找到一幫拉脱維亞人，他們願意接受他的建議而且一心想回到被 

德國佔領的祖國。假如拉脱維亞人被遣返，瓦采季斯承諾説，他們會在 

德國同布爾什維克攤牌時保持中立。抑但魯登道夫將軍破壞了里茨勒的 

談判。他認為要是把拉脱維亞步兵遣返回去，拉脱維亞就會受到布爾什 

維克宣傳的毒害。德國國防軍再一次幫助挽救了布爾什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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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和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佔領了 

葉卡捷琳堡，而此時距離尼古拉被埋在那裏還不到一週。列|■協約圓 

收買了捷克斯洛伐克軍，反革命暴動猖獗一時，整個資產階級竭盡全 

力要推翻我們」，列寧於次日寫信給德國革命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ckin）説。现1918年8月，與布爾什維克的願望相反，英國人從摩两 

曼斯克（布爾什維克曾邀請他們在那裏登陸）轉移到更大的港口阿爾虞 

格爾斯克，希望將其作為一個更好的行動基地，與捷克斯洛伐克軍围合 

兵一處，重新開闢對德作戰的東線戰場。流言四起，説協約國武裝會 

向南面750英里t處的莫斯科進軍。均草草建成的北方鐵路線一片恐慌。 

I■我們中沒有誰會懷疑，布爾什維克的末日已經來臨，」一位竟然混到副 

貿易人民委員之職的奸細（他由前沙皇將軍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派 

到莫斯科）寫道，「在布爾什維克政權周邊已經形成了包圍圈，我們當 

時都覺得布爾什維克逃不掉了。」3”北有英國人，而且很快還有美國人 

（抱着不同的目標）；東有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和其他反布爾什維克武裝， 

他們佔領了喀山（8月7日）；南有得到德國援助的反布爾什維克武裝， 

283 他們正在向察里津推進，以便和東面的反布爾什維克武裝連成一片；西 

面則有德國人，他們佔領了波蘭、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而且遗 

應芬蘭政府之邀，在該國駐紮了一支力量。列寧以及核心圈中的人佃 

考慮放棄莫斯科，遷往更深的腹地下諾夫哥羅德。也布爾什維克官員 

還開始為自己的家人申請前往德國的外交護照和旅行證明；金鑛被轉移 

到瑞士錮行。3"

列寧會不會從哪裏來就回哪裏去？「布爾什維克在公開談論自己的 

日子已經不多了。」新任德國大使卡爾•黑爾費里希（Karl Helfferich，地 

位在里茨勒之上）説——他當時在催促柏林與時日無多的布爾什維克斷 

絕關係，同時，出於安全原因，他不敢離開自己在莫斯科的駐地。355

可列寧提出了直到當時為止最大膽、最冒險的計劃。就在英國通 

征軍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登陸的當天一當地的政變讓一個非布爾什維克

*譯註：《列寧全集》第48卷，第253頁。

t褊註：約1,20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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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上台——列寧派外交人民委員到德國大使館，請求德國採取他這 

位布爾什維克領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的行動：向俄羅斯帝國首都彼得格 

勒方向入侵。「考慮到公共輿論的狀況，與德國建立公開的軍事同盟是 

不可能的，但採取類似的行動是可能的」，格奧爾吉•契切林吿訴黑爾 

費里希説。這位人民委員不是要德國人佔領彼得格勒，而是保衞它， 

是向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進軍，打擊協約國軍隊。另外，在 

南方，契切林要求德國人不要再支持反布爾什維克武裝，而是調部隊 

過去攻打他們。黑爾費里^■向柏林報吿説：「契切林明確表示，讓德國 

在南方和北方出兵的要求直接來自列寧。」说雖然對於德國人會不會佔 

領彼得格勒本身一直存在爭論，但是在1918年8月27日，蘇俄簽訂了 

一份新的、條件更加苛刻的和約，作為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的 

「補充」。列寧同意放棄愛沙尼亞和利沃尼亞（立陶宛）；將巴庫油田生產 

的25%的石油賣給德國；將黑海艦隊的使用權交給德國；提供60億馬 

克，即一半的黃金儲備，用於賠償。德國承諾送來煤、步槍、子彈、 

機槍，並撤出白俄羅斯——資源已經枯竭的德國所作的承諾，甚至不及 

印刷這些承諾所用的紙張有價值。357三項秘密條款一管布爾什維克 

誼責資本主義的「秘密外交」——允許德國在俄國北方和南方採取軍事行 

動，打擊協約國軍隊，並把英國人趕出巴庫，為此，德國獲得了在巴庫 

登陸的權利。358

列寧就像正在傾覆的船隻底部生的水舗一樣，緊緊依附於德意志 284 

帝國。如果説在謠言四起的1914至1917年，想像中的沙皇宮廷投靠德 

國人的行為根本不是真的，那麼，在1918年，布爾什維克向德國人屈 

服的卑劣行徑則是再真實不過了。8月27日的條約比布列斯特一里托 

夫斯克條約更可恥，而且是列寧自願簽訂的。他是想用行賄達到自己 

想要的結果：既可以讓德國人不去推翻政權，又可以讓他們幫助挫敗 

協約國推翻政權的企圖。「既然存在利益上一致的地方，」列寧用手寫的 

方式一K樣就可以不讓秘書們知道一一寫信給布爾什維克駐瑞典的使 

飾説，」要是不利用它，那我們就是白癡。」攻德國人方面同樣心懷鬼 

胎。他們決心像外交大臣説的那樣，「為了我們的利益而盡可能地舆布 

爾什維克合作或者説利用他們，只要他們還掌握着政權。」3位8月，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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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什維克匯出了承諾的1.2億金盧布賠款中的第一筆（9月會支付更多的 

賠款）0

為了挽救形勢，拉脱維亞人的指揮員瓦釆季斯上校被派到喀山 , 

幫助紅軍收拾殘局。1918年8月30日，列寧寫信給托洛茨基，説如杲 

不能奪回喀山，就槍斃瓦采季斯。顼當天夜裏晚些時候，星期五，| 

位布爾什維克領袖前往位於莫斯科工廠區——那裹集中了大量的工人 

—中心位置的米歇爾遜工廠發表演説。在莫斯科，星期五是常朋 

HJ，官員們會在晚上分頭到城裏的各個地方，在工人和士兵的群眾大 

會上發表演説。列寧到了莫斯科後，從3月到7月，已經在莫斯科以及 

緊鄰的周腹，在大約140場這樣的集會上做過演説。眼他去米歇爾宣 

廠時一那是他當天的第二場公開演説——除了自己的司機之外（他留 

在車裏），沒有帶任何衞兵。當時許多人都有暗殺布爾什維克高層人物 

的想法。證據顯示，1918年，英國秘密情報局人員要求一名在俄國出 

生的英國間諜，找個適當的理由採訪斯大林，以便混進去刺殺他伽名 

英國間諜聲稱他拒絕了這一要求）。‘位8月30日那天早晨，彼得格勒契 

卡主席莫伊謝伊•烏里茨基（Moisei Uritsky），又一位投奔布爾什維克的 

前孟什維克，在冬宮廣場前沙皇政權的總參大樓被暗殺了 （廣場後來改 

成了他的名字）。捷爾任斯基為了監督事件的調查工作而離開莫斯科严 

列寧之前在米歇爾遜工廠發表過四次演説。那天晚上，會場一製造手 

榴彈的車間一擠滿了人。但列寧直到很晚的時候還脱不開身，最後只 

好在晚上9時一離原定的開始時間已經過了兩個小時一先派人替他 

285 給人們諧話。大約45分鐘過後，列寧的車來了，他馬上登上請台。胴 

志們，我不會説很長時間，我們有個人民委員會的會議J，他開頭説， 

然後就發表了一個小時的長篇謫話，主題是「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级 

專政」。聽眾提了很多尖鋭的問題（按照慣例，是以書面形式提交的）， 

但列寧説沒有畤間回答。「我們的岀路只有一條，」他總結説，並號召大 

家拿起武器保街革命，I■不勝別，毋寧死！严’

譯註：《列寧全粉第35卷，第84頁。但鼓卷第45條21帯中説-「傍晚7時30分，列粗 

完話離関該廠時，在工廠院內遭到了……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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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出來了，但在快要進入等候他的汽車時，他撲倒在地，胸部和 

左臂中彈（子彈穿過了他的肩膀）。司機斯捷潘•吉利和工廠委員會的 

幾位委員把他放在車的後座上。列寧面色蒼白，雖然綁了止血帶，可 

鲜血還是汩汩地往外流，而且還有內出血。瑜他們駛往克里姆林宮。 

當電話打到克里姆林宮時，衞戍司令馬爾科夫從大克里姆林宮沙皇的 

藏品中拿了幾個枕頭，帶到帝國參政院列寧的住處一傷的領袖已送 

到那裏。誰都不知道怎樣止血，結果列寧因失血和疼痛而暈了過去。皈 

克里姆林宮車庫負責人趕忙出去找氧氣罐：花了80盧布從附近的特維 

爾大街A.布洛赫和H.弗賴曼藥店租了個氧氣罐，又花了 55盧布從另一 

間更遠的藥店租了一個。（這位汽車部門負責人在報吿中寫道：「這錢是 

我自己掏的，我要求還給我。」）询虛弱不堪的列寧第一個要見的，是 

他昔日的情婦伊涅薩•阿爾曼德，她帶着女兒一起趕來了。"9邦契一 

布魯耶維奇命令克里姆林宮的警衞保持高度戒備。”。斯維爾德洛夫召 

來一位名醫；在此期間，邦契一布魯耶維奇的醫生妻子薇拉（洗ra），為 

列寧量了脈蘆並注射了嗎啡。371

再來説説米歇爾遜工廠。在逃的費佳•羅伊德曼（Feiga Roidman > 

又名范尼•卡普蘭〔Fanya Kaplan］）被認定為刺客，在附近的一個電車 

站被扣。”2作為一名28歲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她在剛開始審訊時就 

招認了，但堅持説跟他人無關，儘管她近乎失明，而列寧是在暗處被 

擊中的。（原本打算執行此次暗殺行動的，有可能是一個叫利季婭•科 

諾普列娃〔LidiyaKonopleva〕的同謀一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革命黨人，卡 

普蘭的競爭對手一或別的甚麼人。产斯維爾德洛夫以蘇維埃中央執 

行委員會的名義，指責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是「英法的走狗」。折邦契一 

布魯耶維奇打電報給托洛茨基（當時在東南戰線的斯維亞日斯克），報 

吿列寧的體溫、脈搏和呼吸情況。375托洛茨基趕緊返回莫斯科。1918 286

年9月2日，他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 > 稱列寧不僅 

是I■新時代的領袖」，還是「我們革命時代最偉大的人」。儘管他承認， 

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的是階級而不是個人，但仍認為，要是失去列寧，那 

將是極大的損失。托洛茨基的講話後來刊登在報紙上，並印成小冊子 

廣為散發。折同一天，政權宣佈成立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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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第二天'斯維爾德洛夫命令克里姆林宮浦戍司令馬醐夫 

處死卡普蘭。馬爾科夫執行完命令後'就在克里姆林宮的亞歷山品 

園.用-隻金屬桶焚燒了屍體° *月4日，瓦釆季斯非但沒有被贓 

還被提升為紅軍總司令。普通的拉脱維亞步兵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專政 

行為越來越失里。瓦采季斯又一次同德國人接觸，想讓他的士兵回 

到拉脱維亞，但再次被斷然拒絕°379

從一闔始，當新政權着手清除建築物上沙皇時代的標誌並推倒醐 

雕像時——比如説克里姆林宮的亞歷山大二世雕像和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外面的亞歷山大三世雕像一布爾什維克的冒險行為能不能長久就受到 

了懷疑。列寧等人用繩子鄭重其事地拆毀了克里姆林宮中紀念1卯5年 

被暗殺的莫斯科總督謝爾蓋(•羅曼諾夫)大公的巨型正教十字架。琐 

在這些位置，後來立起了逹爾文、丹東、亞歷山大•拉吉舍夫等左翼 

萬神廟中人物的雕像。1918年9月12日，即遭到槍擊數天後，列寧給 

教育人民委員阿纳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寫道，他「非常氣憤……街贼 

有馬克思的半身雕像……我要責備你這種嚴重的疏忽。」"*

布爾什維克開始為莫斯科的街道更名：復活廣場改成革命廣場漕 

的巴斯瑪納亞大街變成了馬克思大街;普列奇斯堅卡大街變成了克麋波 

特金大街；大尼基塔大街變成了亞歷山大•赫爾岑大街。迎巧18年， 

在莫斯科最大的主幹道特維爾大街上,位於莫斯科大劇院和小格涅夜詹 

尼科夫巷交界處的比姆一博姆咖啡館總是熱鬧非凡。咖啡館屬於小丑 

組合比姆和博姆(BimandBom)的創始成員伊萬•拉教斯基所有(如 

RaduRski他此時充當比姆,與梅奇斯拉夫•斯坦涅夫斯基(Mieayshw 

Staniewski)搭檔)。這對有名的組合可以追溯到1891年，擅長伴以音樂

*譯註：此處據作者引文隸岀。列寧在1918年9月18日給盧那察爾斯基的電報中説:『今天 

菇了維諾格拉多夫關於修建半身雕像和紀念碑的報吿後，非常氣慣……街頭沒有馬克嬲 

半身雕像••…鑒於值種不能容忍的玩您職守的態度，我宣佈給您警吿處分……J《列窜全 

粉第48卷，第3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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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辣諷刺。在布爾什維克的新首都，博姆咖啡館經常爆滿，裏面的 287 

人物形形色色，有政界的（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年輕的左 

派社會革命黨人雅科夫•布魯姆金），也有藝術界的（作家伊利亞•愛 

偷堡、扮演馬戲團小丑的弗拉基米爾•杜羅夫）。這家咖啡館難免引起 

莫斯科犯罪分子的注意，其中有一個人，謊稱咖啡館同一條街上的莫斯 

科總督宅邸是自己的住宅，將其賣掉後把賣房所得據為己有。不過， 

當那些無禮的諷刺家開始嘲笑新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時，觀眾當中的拉 

脱維亞步兵就朝天開槍，追打比姆和博姆。觀眾大笑，以為這是在表 

演。小丑們後來被逮捕了。明3

儘管有這種出於本能的鎮壓，儘管有遠大的計劃，這個自封的政 

權在1918年還是跌入了低谷。莫斯科流言四起，説列寧死了，而且 

已被偷偷埋掉了。季諾維也夫在1918年9月6日的公開演説中提到列 

寧 > 稱他是「人類迄今為止所知道的最偉大領袖，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使 

徒J，並把列寧著名的《怎麼辦？》比作福音書。這種有意無意地把列寧 

神聖化的説法，讓人聽上去覺得不太吉利。384邦契一布魯耶維奇不剧 

列寧的反對，趕緊安排人在克里姆林宮的院子裏為他拍攝室外影像， 

以證明他還活着。那是列寧的第一部紀錄片。遍與此同時，布爾什維 

克宣佈實行恐怖政策，以「粉碎反革命九頭蛇」。加為了起到震懾作用， 

季諾維也夫後來宣稱，在彼得格勒槍斃了 500名I■人質」——對那些被 

關押的前沙皇官員的處決是安排在公共場所。坷在1918年的紅色恐怖 

中，兩個月之內就至少處死了6,185人。從1825年到1917年，被俄國 

法院判處死刑的有6,321人，但並沒有全部執行。當然，要搞清楚沙俄 

時期到底處死了多少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例如，1830年鎮壓波 

間起義的時候，通常是在司法醴系之外進行的；1905至1906年間被軍 

事法庭判處死刑的人，一般也不計入I■正常的」統計數據。儘管如此， 

红色恐怖的規模之大還是很明顯的。瑚而且當時為了加強效果，還故 

意公開誇大其影響範圍。「社會革命黨人、白衞軍以及其他冒牌的社會 

主義者的罪惡的冒險行為，迫使我們採取群眾性的恐怖行動，以回應 

工人階級敵人的罪惡用心」，契卡副主席雅科夫•彼得斯（Jckabs Peterss） 

在《消息報》上憤怒地説道。同一期的《消息報》上還刊登了斯大林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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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電報，號召組織「公開的、經常的 ' 群眾性的恐怖行動來鎮壓資観 

級」。喩

布爾什維主義認為自己關於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核心信念是毋庸  

置疑的，以至於任何手段，哪怕是撒謊和就地槍決，都不僅方便，而 

且在道義上是必要的。帶有示威性質的紅色恐怖，就像從前法國發生 

的，會給敵人-同樣也會給剛剛開始擁護布爾什維克的人，造成難以唇 

滅的印象。圳在面臨覆滅的危險時，布爾什維克利用|■反革命」的幽靈， 

讓人民群眾心甘情丽地為了建立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拼死保商「革命」。 

1918年夏天和秋天的那種在世人看來像是政治達逹主義的東西，很快 

就將成為延續多年、雄心勃勃的專政。g



第八章

階級鬥爭與黨國

建着停戰協議的簽訂’世界大戰正式结束了 ......但是從那時候開 

始，所有我們經歷的和仍將經歷的，其實都是世界大戰的 

演變。 項

、一彼得•司徒盧威,（白軍佔據的）頓河畔羅斯托夫，

1919411 月'

289

所有軍事專家身邊都必須有政委，而且手裏要拿着左給手槍。

列夫.托洛茨基，陸軍人民委員，1918年2

-佃至1刃8年的壟斷，布爾什維克還在1918至1920年創立了 

酬;丄人塑往忽視其中的差異°強行剝奪其他黨派的統治權，不 

MW行統治和控制資源°新國家的形成除了要靠給人民造成的 

质收:再:徵兵：還要靠對物資（糧食 ' 建築物及貴重物品）的掠奪、 

齢有肉*這些都以革命的階級鬥爭觀念反映出來 。由此產生的政 

舊的所MT論説'「必然意味着一個迅速形成的官僚系統’用來剝奪 

是觥人:並管理剛剛剝奪的財產」。3很多時候，即便那些官僚本人不 

常特殊的國匆也會沿用沙皇政權或臨時政府的做法。不過'這是一個非

、"家：類似於匪幫的武裝政治警察；到處插手，並在擴張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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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的過程中擊敗了無數競爭對手的糧食人民委員部；劃撥戰利品而且 

自身就靠戰利品為生的分配機關；擅離職守的現象非常嚴重的龐大炳 

軍；效率低下但由於處在緊急狀態而越來越等級森嚴的黨，如九頭蛇- 

290 般吸收和調配人員；還有宣傳機器，估計在1918年已擁有5萬名積極分 

子，可以利用的手段有報紙、海報、滑稽短劇、電影和鼓動列車，活勁 

範圍基本上限於城市和軍隊。4儘管有各種蘇維埃和革命法庭，但這是 

一個幾乎完全行政化的國家，各種相互競爭的行政部門紛紛索要權力， 

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委員」和「委員」爭權，委任的和自封的爭權。尤 

其是，這個新國家的存續得益於內戰，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但它在和 

平時期依然把鎮壓叛亂當作主要目標。5內戰並沒有讓布爾什維克變異； 

內戰塑造了他們，實際上還把他們從達達主義和1918年的險些「被抛到 

九霄雲外」之中拯救出來。&當然，在內戰全面爆發前，布爾什維克就公 

開採取了剝奪和恐怖政策。但內戰提供了機會，對「剝削階級」和（國內 

外）I■敵人」的鬥爭得以加強並且合法化，掠奪性的手段表面上讓人感景 

是合法的、迫不得已的和充滿道義熱情的°7「統治階級，」就像列寧解 

釋的，「決不會將自己的權力交給受壓迫階級。」“因此，權力必須靠武 

力不問斷地索取，而不是一次性地索取。「奪權」要每天重新上演。9

同列寧一樣，斯大林確實嚮往隨着國家締造而出現的種種宏大標 

誌，但是對於國家的偶像崇拜，起初並沒有推動布爾什維克的國家建 

設。”世界大戰和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破壞也不是推動力量。相反，一些 

觀念或者説思维習慣，特別是對市場和一切資產階級事物的憎惡，以及 

不受約束的革命手段，通過不斷的自我強化，加重了這場災難。"許多 

政權都以形勢緊迫為由，為軍法管制、就地處決、集中關机和沒收財寇 

作辯護，但他們通常並沒有把私人貿易完全當成非法行為，沒有宣佈工 

業的國有化，沒有按照階級（是工人還是「非勞啲人員」）來分配口糧， 

沒有號召I■貧農」和工人去剝奪富般，沒有因為世界上的幾個主要國家 

是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者」）就想着顛覆它們。布爾什維克的國家

譯註：《列寧全粉第36卷，第125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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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起初是拼命想要解決過去遺留下來、並在後來變得越來越嚴重的城 

市纪糧問題，但每一個挑戰都被當作反革命問題而被歸咎於某人某地。 

［以從反革命手中挽救革命的名義」，這個時候的無數文件都是這麼開頭 

的，接着就是指示：「徵用」麵粉、汽油、槍枝、車輛和人員。”「今天 

是革命一週年，」一名前沙皇官員評論説（他説的是二月革命），「一年 

前，幾乎人人都是革命者，而現在，幾乎人人都是反革命。」°反革命 291 

這個柢念帶來了持久的影響。

無情的階級鬥爭構成了列寧思想的核心。在他看來，世界大戰不 

可逆轉地證明，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繼續存在的權利。但是，蘇維埃國 

家並不是帶着全副武裝從列寧的額頭蹦岀來的。廣大民眾有一種本能的 

仇視資產階級的傾向一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對立，有產者與無產者的 

對立一 進行全面動員以保衞革命和同反革命作鬥爭，既提供了動 

力，也提供了合理性。想一想1918年夏末在伏爾加河畔的卡梅辛斯克， 

一個擁有許多鋸木廠、磨坊和西瓜的商業小城發生的革命吧。「契卡對 

所有大資產階級都作亍登記，當時他們被關在一艘駁船上，说當地方 

政治警察的那群人驕傲地宣佈，「白天〔犯人們〕在城裏幹活。」根本沒有 

人向當地那些保衞革命的人解釋過，「資產階級」是些甚麼人，他們為甚 

麼是敵人。當時卡梅辛斯克駁船上的「資產階級」中突然有人病倒，契 

卡同意從附近的薩拉托夫來的一位醫生給他們打針。醫生建議為病人提 

供更好的口糧並且不要再讓他們從事強制勞動，感到懷疑的契卡人員決 

定調査醫生的來歷 > 結果發現他是冒名頂替的。「現在他也在船上」，那 

名特工得意地説道。"用來關押「階級異己分子」的駁船在伏爾加河的上 

下游都有一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時候——就像從 

前在俄羅斯帝國到處都是和駁船差不多的監獄一樣這種經過意識形 

態調整的實踐，催生了駁船監獄，讓幾萬名新人在幾千個地方把一個不 

負責任的新政權牢牢地保護起來。七為了劫掠「資產階級」，不關心政治 

的匪徒和投機分子也行動起來。）由社會主義的革命邏輯衍生出來的針 

對「反革命」的暴力行動激起了人們的憤慨。「各省的權力屬於甚麼人？ J 

1918年秋天，一名憤怒的部級官員問道，「是屬於蘇維埃和它們的執行 

委員會，還是屬於契卡？ J'7答案是再清楚不過的：當同樣在伏爾加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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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薩馬拉省的農民表示，他們想要重新選舉當地 ' 扇*卖

卡人員亮出了武器。有個農民因為害怕而想要逃走'二1 

員從後面開槍把他打死了。「特別要注意這一點並¥把它登在報上’均 

農民強烈建議，「這襄的傢伙想打死誰就打死誰°」'，

這是個取得重大突破的時刻：從下到上5以及在兩者的中間地带， 

292革命的階級鬥爭觀念與實踐造就了蘇維埃國家。馬克思談到解放和自 

由，但他也談到了階級鬥爭。革命要成功，人類耍擺脱束縛取得進 

步，就必須砸爛與「資產階級」以及資本主義有關的一切。所有妨礙稱 

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障礙也必須清除，這其中包括其他的社會主義 

者。當然，決不是説所有人都捲入了這種極度的混亂。絕大多數人只 

是想靠撿破爛、坑蒙拐騙和逃離家園活下去。但也有相當多的人想要 

投身於當下的革命，成立公社、建托兒所、寫科幻小説。「生活的所有 

方面--- 社會的 ' 經濟的 ' 政治的 ' 精神的、道德的、家庭的----都散

開了大門 > 等待人們加以有目的的改造，」伊薩克.施泰因貝格(Isaac 

Steinberg)寫道，「到處都充滿蓬勃的熱情，想要創造岀與「舊世界 

然不同的新事物。」设但在這種烏托邦中 > 階級原則從根本上來説是不 

寬容的。許多一心為人類服務的布爾什維克開始覺得，他們為结束苦 

難和抹平社會等級所作的奮鬥，其結果卻適得其反。意識到這一飪讓 

有些人痛心疾首，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説，這只是革命進程中的一個小 

站。&真正的革命者中混進了投機分子，革命的苦行者中混進了馬子， 

他們一起以社會正義和富饒新世界的名義，把無能、腐敗和虛張聲勢推 

向了哪怕是在沙皇俄國也很罕見的髙度。21

與布爾什維主義對抗的農民游擊部隊，在指責市場不公的同時，也 

從自己控制的農村強行微糧，像紅軍一樣成立類似的組織，甚至部署部 

隊芈備對付平民並利用政委來確保忠誠。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也有食 

責內部秩序的部隊，也徵糧，也有政治委員，也像老百姓哀嘆的那樣使 

用恐怖手段。22但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敵人不同，他們吹嘘對所有事情 

都有無所不包的、科學的解答，還花費大量資源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 

政黨思維把布爾什維主義與歷史進行等同起來'結果'所有的批評者, 

哪怕同樣是社會主義者，都被歸為反革命。同時'在那樣的戰亂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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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工業、運輸、燃料、糧食、住房、教育和文化一起管好，革命者面 

臨着缺少專門知識的問題，可他們對於擺脱困境的辦法在意識形態上 

又極為厭惡：他們不得不留用作為階級敵人的沙皇時代的「資產階級專 

家」，這些人往往憎惡社會主義，但願意幫助重建荒蕪的家園。對於布 293

爾什維克，沙皇將軍兼臨時政府陸海軍部長亞歷山大•韋爾霍夫斯基 

(Alexander Verkhovsky)*  +月政變剛結束時就很有預見性地寫道：「這 

些人雖然承諾了一切，但甚麼也不會兑現——不是和平，而是內戰；不 

是麵包，而是饑荒；不是自由，而是掠奪、無政府狀態和殺戮。」”但 

韋爾霍夫斯基很快就加入了紅軍。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幾乎所有 

來自德國舊政權的留用人員，在與魏瑪共和國合作時都極為猶豫。但 

是與新政權合作的沙皇專家，哪怕忠心耿耿也得不到信任，因為他們是 

「資產階級」。要仰仗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這一點塑造了，實際上也 

扭曲了，蘇維埃俄國的政治和公共機構。懂業務但政治上得不到信任 

的人，要同政治上可靠但業務能力不行的人結對子，先是在軍隊，繼而 

在從鐵路到學校的所有公共機構。"這種在無意中形成的做法，讓每個 

［資產階級專家」都有一名共產黨員盯着，甚至在紅軍經過訓練、成為 

專家之後還繼續存在，從而造成一種永久性的「黨國」二元體制。

這個革命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勢，但本質上仍然是拼湊的、混亂的。 

監督是非正式的，時有時無。施泰因貝格，一個在1918年短命的聯合 

政府中擔任過司法人民委員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試圖約束「肅清反革 

命'怠工和投機非常委員會」專橫的權力，但沒有成功。不過，僅僅官 

場內証還不能打敗他。1918年3月遷都莫斯科的時候，中央契卡只有 

131名僱員，其中普通士兵35人、司機10人，其他許多是秘書或通訊 

員，特工大概有55人。”「預算」就放在他們的口袋或手槍的槍套裏。 

再説了，為莫斯科單獨設立一個契卡，對中央機關是有害的。誠然， 

到1918年8月，即便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被大量趕出契卡之後，首都 

的政治警察都已經增加到683人。26但更重要的是，到1918年夏末，據 

《消息報》説，在38個省以及更基層的75個縣(心也都有了地方性的契 

卡。”此外，鐵路部門也成立了單獨的契卡，以便同覆蓋面很廣的鐵路 

網中到處存在的「反革命」作鬥爭。紅軍成立了負責保衞工作的契卡」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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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部」。沒有任何人協調或控制這些政治警察。地方性的契卡和形形色 

色類似契卡的組織，大多是自行設立的。比如卡梅辛斯克的駁船,岳 

294 比如葉卡捷琳堡的契卡——它「設在普希金大街7號；那是一座雨層的

小樓，有個很深的地窖，襄面塞滿了犯人」，在那裏工作的一名特工人 

員寫道，［■白軍軍官和神父像沙丁魚一樣，同把桶食藏起來不肯上交的 

農民緊緊地擠在一起。每天夜裏我們都「清除掉J 一些「寄生蟲」。」一 

也就是把犯人從地牢裏帶上來，到院子的另一邊槍斃掉。這名特工电 

説，由於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有很多五花八門的東西：珠寶首 

飾、鈔票 '小飾品、衣服、食物。我們把所有東西擺在一起，然後分 

掉」。”總的來説，政治警察的情況一團槽，腐敗，而且各幹各的。29 

但「契卡」不僅是正式的國家機構，還是一種冷酷無情的思想傾向，它 

預設了階級敵人的存在並要求不擇手段地銓除他們。的對政治警察持批 

評態度的社會主義者，比如施泰因貝格，總是被吿知，就地處決是尴 

時」措施，在階级鬥爭取得勝利之前、世界革命發生之前、或者是在到 

達其他某個階段之前使用。同時，契卡人員説，歷史會原諒過度的儼 

厲，但不會原諒過度的軟弱。私刑和假公濟私一又名階級鬥一既 

敗壞了這項事業的名聲也激勵了好鬥分子。在充滿熱情的幻想的强使 

下，暴力性的混亂成了某種「管理」方式。

帝俄地緣政治空間的破裂，以及內戰中許多事件在歐亞大陸的- 

端到另一端同時上演，讓敘述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愛因斯坦訪 

過:『時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不會讓一切事情同時發生。」)接下來 

我們要講到斯大林在察里津的專政(1918)，共產國際的成立(1919)， 

凡爾賽條約(1919)，德國、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左翼革命或近乎革命的 

事件，以及戰況不斷變化的紅白大戰(1919-1920)，東部各民族代表大 

會(1920)，重新征服突厥斯坦(1920)，坦波夫等地的大規模殷民暴動 

(1920-1921)，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動(1921)，第十次驚代表大會，征服 

格魯吉亞的戰爭(1921)，以及蘇維埃俄國在蒙古建立第一個術星國。 

就連這樣一幅巨大的全景畫，也不足以全面敘述所發生的一切。單一 

的俄國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下子冒出的許多國家。在這些國家 

中，自甘的政府旋生旋滅(基輔易手19次)。將這一破裂的空間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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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是國家權威的重建、俄羅斯化的深厚适產、思想觀念以及伴隨295 

韻一切的陰謀和人脈網絡。這裏，我們將會看到斯大林逐漸嶄露頭 

角，成為政權中僅次於列寧的顯赫勢力。「毫無疑問，」托洛茨基後來寫 

II，「同許多人一樣，斯大林的性格深受內戰的環境和經歷的影響，影 

擊他的還有後來使他得以建立個人專政的整個集團……以及上升為指 

揮員和管理者的整個工農階層。」"俄國內戰產生了一大批人物、公共 

横構、社會關係和激進的行動。在這場風暴中已經可以看出斯大林未 

來實行個人專政的可能性。

紅軍和白軍，軍官和糧食

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將軍1918年4月死後，他從前的一個獄友，安 

東,鄧尼金中將（Anton Denikin，生於1872年）, 掌握了志願軍的軍事指 

M。鄧尼金的母親是個裁縫，波蘭人，父親是個俄羅斯族的農奴，因 

為當兵（通常要服役25年）而獲得「解放」，他本人先後做過阿列克謝耶 

夫將軍、布魯西洛夫將軍，最後是科爾尼洛夫將軍的參謀長。他起初想 

隱瞞充滿魅力的科爾尼洛夫的死訊，因為擔心志願軍會大批倒戈。"但 

鄧尼金的軍隊現在集結了超過1萬人，佔據了南方的庫班河盆地。當身 

患癌症的阿列克謝耶夫也去世之後（1918年10月8日），鄧尼金又獲得 

了政治領導權。與他在南方的高升相似的還有西北的尼古拉•尤登尼奇 

將軍（Nikolai Yudenich ＞生於1862年），一位宮廷低級官員的兒子，曾經 

是與奧斯曼帝國作戰的俄國軍隊的指揮官，「身高5英尺2英寸、體重約 

280磅・，〔他的）體形就像一輛雙門小搐車，兩條腿短得不容易注意到」。° 

尤登尼奇利用分離出去的愛沙尼亞作為避難所，建立了第二個、也是比 

較小的一個反布爾什維克根據地。最後還有亞歷山大•高爾察克（生於 

1874年），父親是炮兵少將，而他本人則是俄國歷史上最年輕的海軍中 

將（在1916年獲得晉升），他作戰勇敢而且充滿愛國熱情，最喜歡的讀物 

據説是《錫安長老會紀要》。"1918年，他訪美無果後，經由符拉迪沃斯

,蛔註：身髙釦.57米，A9重約】27公斤。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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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托克返回國內，但是在他前去加入南方志願軍的途中，11月16日項 

木斯克（西西伯利亞）發生政變 > 社會革命黨人上台。兩天後，西俪厘 

的哥薩克逮捕了那些社會主義者，邀請高爾察克擔任俄國I■最高輙如 

高爾察克答應了，把他的新職務稱為「十字架」，但他把自己晉升為海箪 

上將，儘管那襄離最近的港口也有3,500英里*，而且沒有艦隊。35

高爾察克凍方）、鄧尼金（南方）和尤登尼奇（西北）領導的三個科 

立的反布爾什維克集團，誣稱「人民委員」都是德國的特務和猶太人， 

褻消了俄國的愛國者和正教徒所珍愛的一切。布爾什維克反唇相議， 

説他們的敵人是「白軍」，這種顏色使人聯想到法國1789年之後反對革 

命、擁護君主復辟的那些人。在「白軍」的幾個領導人中，根本後有人 

想要復辟君主制。"但他們的確想要顛覆社會主義革命。

白軍的領導人組建軍隊的任務看上去還比較容易，但他們必須招嘉 

跟自己截然不同的軍官。1914年參加世界大戰的俄國軍官團，主要是 

總參軍事學院的畢業生（比如阿列克謝耶夫、科爾尼洛夫、鄧尼金）以 

及帝國近衞軍的精英，87.5%的將軍和71.5%的參謀人員都生於貴族之 

家。（儘管大部分人根本沒有任何財產。）”但俄國單是在世界大戰緬 

兩年，就損失了6萬多名軍官。與此同時，帝俄及之後臨時政府的軍官 

隊伍卻猛增到25萬人。無論是替補的還是新招募的，絕大多數都岀身 

農村和城市底層家庭。38 （除了猶太人，凡是稍微受過一點正規教育的 

俄國尴齡男子幾乎都能成為軍官。）％這些出身低微的沙皇軍官許多都 

變成了小暴君，他們虐待士兵比岀身上層的軍官還厲害。"但他仍觥 

會背景自然使他們不會採取反社會主義的立埸。換句話説，世界大戰 

的災難不僅使布爾什維克勉強發動的政變成為可能，還增加了保守勦 

武裝反抗布爾什維主義的難度。與此同時，白軍還讓自己原本就很困 

難的任務難上加難，因為他們拒絕承認農民奪取的土地，疏逮了潛在的 

群眾基礎。要不是因為有哥薩克一他們人多勢眾，最終支持鄧尼金， 

可仍然不願離開頓河和庫班的家鄉，到別的地方去打仗；要不是因為有

褊註：約5,633公里。 



菊八章附級鬥爭與黨國 331

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他們依然不願離開烏拉爾和西伯利亞，除非是為 

家鄉而戰（但有時也為高爾察克而戰）；要不是因為有協約國提供的軍事 

援助，根本不會有白衞運動。

其實，紅軍的誕生也是困難重重。4’起初，布爾什維克只想招募工 297 

人，不想要農民，因為那是他們不信任的階級，但這種想法不切實際， 

只好作罷。42另外，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也不想要從前的沙皇軍官： 

士兵和水兵發動革命就是要反抗他們的權威。事實上，共產黨中的左 

派，摟有孟什維克批評者，反對「波拿巴式的人物」領導的常備軍，呼 

顏建立一支忠於蘇維埃的、民主的民兵隊伍。"但新任陸海軍人民委 

員、沒有受過任何專門軍事訓練的托洛茨基（他從來沒有當過兵），強烈 

主張建立一支由真正的軍人領導的職業軍隊。44後來，托洛茨基説過， 

以推動民主化著稱的1917年的「一號命令」是「二月革命中唯一有價值 

的文件」，但是在紅軍中，他決不允許民主。451918年3月，過去扳倒 

了沙皇的士兵委員會被正式取消。“托洛茨基還呼籲從前的沙皇軍官， 

碁至將軍，重新來服役，並左第二天發表的報紙採訪中表示，（■沙皇時 

代的後遣症以及不斷加深的經濟混亂削弱了人民的責任感……必須阻 

止這種狀況。在軍隊中就和在蘇維埃艦隊中一樣，紀律就是紀律，士 

兵就是士兵，水兵就是水兵，命令就是命令」。"他還堅持認為：「我們 

必須要有一些瞭解戰爭科學的老師-J48斯大林是反對「軍事專家」最堅 

決的人之一。但列寧贊成托洛茨基必須實行專業化的觀點，並使之成 

為官方的政策。妙不過，斯大林等人繼續反對資產階級專家o50

因此，紅軍獲勝的關鍵——軍事專家和徵召入伍的農民一仍然飽 

受叛變的質疑。可到頭來，農民革命在很多方面影響了整個內戰的面 

貌，而大蛍吸收從前的沙皇軍官则影響了整個蘇維埃國家的面貌。

大部分參加內戰的前沙皇軍官都投奔了反布爾什維克軍隊，歸鄧 

尼金的大約有6萬人，歸高爾察克的有3萬人，歸其他指揮官的有1萬 

人。"但打到最後，在紅軍中服役的有7.5萬人左右，在大約13萬人的 

布爾什維克軍官團中佔一半以上。更突出的一點是，沙皇時代的總參 

謀部中，約有775名將軍和1,726名其他軍官都一度加入了紅軍。a他們 

的動機各不相同，從愛國、保留軍隊编制、充足的報酬和口糧，到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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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被扣為人質的家人，不一而足。他們會忠心嗎？這個問題曾經促使歯 

時政府開始讓「政委」同留用的沙皇軍官團並肩工作，布爾什維克將這 

一做法推而廣之。53各層各級的指揮員都要搭配至少一名政委，與此同 

時還設立了由上級任命的「政治部」，負責文書和宣傳工作。"布爾什雄 

克政委的權力包括，「防止任何反革命行動，不管它可能源自哪一方」， 

逮捕I■違反革命命令的人」。为軍事上的決定由軍官們單獨負責，但在賞 

踐中，這些決定只有在指揮員和政委都簽名之後才能生效，這就為政委 

干預純粹的軍事事務打開了方便之門。%軍政關係緊張成了一種通病。'

結果就出現了一場奇怪的內戰：白軍推開農民，想從底層招募軍官 

去同社會主義者作戰；紅軍把指揮崗位交給沙皇軍官，儘管只是在有武 

裝警衞監管的前提下，儘管只是不情願地招募農民。若是白軍欣然接 

受農民革命，若是紅軍把前沙皇軍官全都趕到白軍那邊，列寧、托洛茨 

基、斯大林等人就會再次流亡，或者被吊在路燈桿上。

.在這種猊熱的政治氣氛下，俄國內戰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場城市對 

農村的戰爭，是一場糧食（小麥、黑麥、燕麥、大麥）爭奪戰。M不 

過，無論是糧食供應上的失敗甚或採用徵槌的辦法，都不是源自布蘭 

什維主義。早在1916年秋，沙皇政府的農業部就開始實行徵糧指標制 

{prodrazverstka}。按照這種制度，以固定價格徵收的糧食指標被推派到 

省，省又攤派到縣，如此這般，一直攤派到村。可以想見，這樣做並 

不成功。1917年3月，在麵包遊行導致沙皇突然垮台之後，臨時政府成 

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糧食供應的部門，宣佈除了給農民留下固定的、拍低 

限度的糧食之外，對糧食分配實行國家壟斷。但省區兩級的供應委員 

會弄不到桶食，同時，農民拿到手的貨幣卻在因為通貨膨脹而貶值（浦 

費品反正是基本買不到）。兌彼得格勒之所以還能有吃的（借管吃得很 

差），只是因為在碼頭、公路和鐵路上，到處都是商販一往往只能提 

心吊膽地坐在列車車廂的頂上一他們無視國家壟斷，從農村往城市俐 

賣糧食。1917年8月底 > 就在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攤牌的時候，臨時

299 政府突然把國家代理人付給農民的糧價提高了一倍，這樣的讓步被國內 

批評者稱為「徹底投降」，然而在當時別説是麻袋和火車車皮，就連紙 

幣的供應都跟不上。臨時政府要靠農民的合作去解決城市和軍隊的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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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德，但在土地問題上卻不願滿足農民的要求。60 1917年10月16日， 

照理説，在收穫之後的這個月糧食很充裕，可臨時政府（最後一任）糧 

食部長卻似乎很絕望地説，「我們不要再想着靠游説……現在絕對必須 

改用强制的辦法」。们戰爭，再加上對糧食供應實行國家管制未果，使 

得國家採取了沒收和分配這種比較拙劣的形式。62

布爾什維克對私商更不能容忍，他們決定強制推行臨時政府的失敗 

做法，對糧食實行國家壟斷，同時還用階級的詞彙將其重新裝飾一番 ， 

以得到「貧」農的幫助，找到藏糧食的地方。貧農們沒有響應號召，但 

事實證明，布爾什維克的強制措施要有力得多。63儘管如此，這項按照 

人為制定的價格攤派納糧指標，以換取根本就不存在的工業品的基本 

政策，仍然無法滿足城市和軍隊的糧食需求。1918年初還沒有紅軍， 

可到了當年12月，紅軍數量已達到驚人的60萬，至少從要求的口糧來 

看是這樣；無事可做的人在挨餓。64承諾能吃飽肚子有助於推進徵兵工 

作，但承諾能不能兑現，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結果，許多士兵和大 

部分普通人之所以還能有吃的，那是因為很多人都變成了非法的私商 

（並非總是心甘情願）。砧一份非布爾什維克報紙一邊挖苦説，「形形色 

色的委員會的幾十萬個委員們需要吃飯」，一邊提供了一個合乎選輯的 

建議：在糧食領域恢復合法的自由貿易和自由價格。66實際上，解決問 

題的辦法本該如此，但在當時，它仍屬於異端邪説。

可以説列寧根本就不理解俄國的農業、土地利用、流動勞工和農民 

村社的實際運作，至於市場的激勵作用，那就更不用説了。1918年1月 

底，他任命托洛茨基做了存在時間很短的糧食和運輸特別委員會主席； 

之後不久成立了糧食人民委員部，農學院畢業的亞歷山大•瞿魯巴 

（AlexanderTsyurupa）在2月25日被任命為糧食人民委員。列寧建議説, 

所有農民都必須點名交糧，沒有照做的「要當場槍斃」。瞿魯巴，甚至 

速有托洛茨基，沒有執行。67列寧繼續嚴厲譴責那些「有餘糧而不把餘 

樓運到收糧站者」，並宣佈他們是「人民的敵人」。他同月，政權宣怖實 300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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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糧食專政」，並向在戰爭中變得「又肥又富」而「現在拒絕把麵包給胃 

饿的人民」的「糧食投機商、富農、吸血鬼、擾亂分子、受賄者」宣戰。的 

捷爾任斯基和盧那察爾斯基警吿説，這樣做會危及布爾什維克同農民 

的關係，但列寧沒有理睬他們的意見。7°到了冬天，隨着內戰的全面展 

開，布爾什維克作出讓步，放棄了對富農和投機商進行嚴厲打擊的官方 

政策，回到從前按固定價格交納義務糧以換取工業品的政策。"不過， 

他們實際上仍在繼續以階級鬥爭的名義，派人攔截私商並武裝徵糧，斯 

大林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崛起的。72

不只是牢船：斯大林在察里津（1918）

內戰期間，沒有哪個地區比伏爾加河流域更關键，因為那裏是糧食 

和兵員最主要的來源地，同時也是把高爾察克（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和 

鄧尼金（頓河和庫班）這兩支規模較大的白軍分割開來的戰略要堰。"段 

有哪個地方比伏爾加河與察里津河交匯處的察里津更能體現出階級鬥爭 

的革命力量。察里津既是俄國東南部最大的工業中心（有15萬人口）， 

也以濃縮的形式展現了革命的歷程一那裏在1917年2月還沒有布爾什 

維克，到1917年9月就被布爾什維克控制了，而當時彼得格勒還沒有 

發生政變。"對高加索與莫斯科之間的糧食和原料運輸而言，紅色察里 

津是重要的鐵路樞紐，但它的西遗緊挨着质袤的頓河流域和庫班河流 

域，而那裏是哥薩克的地盤，也是志願軍和白軍在南方的根據地。”红 

色察里津周圍的軍事形勢岌岌可危，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隔一天 

才能領到區區4盎司•麵包，所以，位於產糧區中間的察里津似乎是解 

決問題的辦法。為了領導南下的徵糧隊，列寧挑選了工人出身的堅强 

的布爾什維克、勞動人民委員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同列寧的關 

係變得密切起來的瞿魯巴，建議把斯大林也派去。最後，施略普尼何 

301 夫有事耽搦在莫斯科，斯大林只好獨自前往：1918年6月4日，他带着

編註：约113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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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名武裝人員離開莫斯科，兩天後抵達察里津火車站。％他的角色實 

際上就是南方的布爾什維克首腦，要為北方的首都解決吃飯問題。已 

是中央政府（或人民委員會）高級成員的斯大林，被任命為「南俄糧務領 

導者」。糧食危機以及為了緩解糧食危機而碰巧讓斯大林單獨負責武裝 

微糧隊，使得他能夠再次上演在巴統（1902）、奇阿圖拉（1905）和巴庫 

（1907）有過的英勇行為，但這一次的影響要大得多。

列寧當時已經任命安德烈-斯涅薩列夫（AndreiSnesarev，生於1865 

年）為紅色察里津的總司令。斯涅薩列夫做過沙皇軍隊的參謀，臨時政 

府掌權時晉升為中將，後自願加入紅軍。1918年5月27日，他帶着由 

列寧簽署的人民委員會委任狀，作為新任命的負責人，來到新成立的北 

高加索軍事人民委員部所在地察里津。由於紅色武裝正在瓦解，斯涅薩 

列夫便開始從當地游擊部隊的散兵游勇中創建一支真正的軍隊，其中許 

多人都是剛剛被不斷推進的德國國防軍從烏克蘭趕出來的，就像流寇一 

樣。斯涅薩列夫在給中央的第一份報吿中表示（5月29日），急需更多的 

軍事專家。77但是在6月2日，察里津的一名政治委員吿訴莫斯科，當地 

人「幾乎沒聽説過成立紅軍的消息……在這裏，我們有一大堆司令部和 

應，從基層的到特設的和最高指揮部的」疽這是在斯大林到達四天後。

斯大林沒有去當地的法蘭西飯店，而是住在一節停靠着的列車車廂 

裏，還像指揮員那樣穿了一件無領短上衣一|5種因為克倫斯基而出了 

名的半軍事式樣的衣服一 讓當地鞋匠為他做了一雙黑色的高筒靴。四 

斯大林把不到20歲的妻子娜佳也帶在身邊；她穿着軍服，擔任他的隨 

行「秘書」。早在他的第一個工作日，即6月7日，他就向列寧誇口説， 

當他I■抽乾」這個富饒的地區，他會發去八趟裝滿糧食的直達列車。他 

很説，［■請放心，我們的手決不發抖」。同時，斯大林抱怨説：「如果 

我們的軍事『專家們』（飯桶！）不蒙頭睡覺，遊手好閒，線路就不會被 

切斷；如果線路恢復，那也不能歸功於軍事專家，而是由於反對了他 

們。广6月10日，列寧向「所有辛辛苦苦的勞動者」發佈公吿説，援助

潔註：此處作者引用的內容實際上分屬兩份不同日期的文献，即1918年6月7日斯大林在察 

里津給列寧的電報和1918年7月7日斯大林在察里津給列寧的信；另外，在《斯大林全集》中 

文版裏，6月7日給列寧的電報中並無「抽乾」一説。參見《斯大林全集》第4卷，^104-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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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糧食很快就到：I■派到察里津領導頓河和庫班河地區所有糧食供應I 

作的人民委員斯大林，已經給我們發來電報，説儲備了大批糧食，他希 

望很快運往北方。广事實上，沒過幾個星期，斯大林就向北方發岀了 

302 第一批運糧列車，據説大概9,000，儘管斯大林發往北方的糧食纱敷 

是多少瘻不清楚。不過，他就像承諾的那樣，對任何事和任何人都不 

姑息。他頻頻打電報給列寧，答應繼續邇去糧食，並對執行類似任移 

的其他官員滿懷怨恨，稱他們是破壞分子。82

這個趾高氣揚的鞋匠兒子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察里津的契卡。 

它於1918年5月剛剛成立，那時佔據了一楝俯瞰伏爾加河的兩層宅邸。 

上面一層用於辦公和住宿，下面一層分隔成幾間牢房。那些牢房很快 

就塞滿了犯人，他們被打得不省人事地「認了罪」。契卡的打擊對象包 

括I■資產階級」' 神職人員、知識分子以及沙皇軍官一也們中的許多人 

響應當地的號召加入了紅軍。工人和農民要是敢批評，或是有人説他 

們批評了這種隨意抓人打人的行為，也會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關於 

契卡暴行的流言為它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哈爾科夫的契卡據説會剝下 

受害者的頭皮，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契卡會用石頭砸死受害者或者把他 

們釘在十字架上，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會把受害者釘在尖樁上/在察 

里津，據説契卡用手鋸鋸斷人的骨頭。島當時在察里津已經是地區契卡 

首腦的亞歷山大• I.切爾維亞科夫（Alexander!. Chervyakov，生於1890 

年），表現得就像暴君。他和他的穿着皮衣的打手們算了他們的甚帳， 

包括與其他契卡特工人員的舊帳，但現在，他們都聽命於斯大林。*有 

位見證人，布爾什維克費奧多爾•伊利英（Fyodor Ilin，他根據陀思妥耶 

夫斯基小説中的人物名，用過「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v）這個名 

字）回憶説，「在察里津，斯大林就是一切」——該地區契卡事實上的首 

腦，而且很快也成為該地區紅軍事實上的首腦。87

斯涅薩列夫建立了一支2萬人的地方紅軍隊伍，並在察里津至葉卡 

捷琳諾達爾鐵路沿级爆發激烈戰鬥的時候，組織察里津周圍的防禦。” 

但斯大林此時正在處心積慮地想要撤換這位前沙皇軍官。7月10日，他 

打電報給列寧説：「南方糧食很多，但是要得到這些桶食，必須有一個 

不受軍用列車、各集團軍司令員等阻撓的健全機構。」因此，斯大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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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請是：I■從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須有軍事全權。這一點我過去提過， 

但是沒有得到答覆。好吧。在這種情況下，我將自己作主，不經形式 

手紙把那些損害工作的集團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撤職……我決不因為 

沒冇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動。」眄這種公然藐視陸軍人民委員權威 

的行為讓托洛茨基十分意外。他在7月17日打電報給斯大林，指出斯 

涅旌列夫應該留在司令員WenruQ的位置上，但是，「如果你認為保留 303

斯涅薩列夫軍事委員的職務不合適，那就吿訴我，我會把他調走。托 

洛茨基」。卯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一讓步。7月19日，用當地的 

三人革命軍事委員會取代斯涅薩列夫及其北高加索軍事委員職務的批文 

到了。這三人是：斯大林；察里津布爾什維克的頭號人物謝爾蓋•米 

寧（Sergei Minin） ＞他是神父的兒子，同斯大林一樣»也曾是神學院的 

學生；以及當地的另外一名官員。在莫斯科發來的命令上還有這麼一 

句：「發來的這封電報得到了列寧的批准。眠列寧需要桶食。以斯大林 

需要不受托洛茨基節制的自主權。

斯大林現在把斯涅薩列夫的作戰慮據為己有。一張7月22日的清 

單列出的物品有：打字機（「雷明頓牌」）一台；電話（城市線）一台； 

霜話（察里津司令部）一台；桌子四張；藤椅七張；鋼筆三支；鉛筆五 

支；文件夾一個；垃圾桶一個。93斯大林認為斯涅薩列夫是托洛茨基的 

人，因而曾經強迫他把兩支軍隊統一歸克利姆•伏羅希洛夫指揮次伏 

羅希洛夫出生於盧甘斯克，同察里津契卡的亞歷山大•切爾維亞科夫 

一樣，老家都在頓巴斯煤礦。伏羅希洛夫在1906年黨的第四次代表大 

會上同斯大林見過（他們住在同一個房間）。他的出身同樣低微：母親 

是給人洗衣服的，父親在礦上和鐵路上做工。伏羅希洛夫八歲時就輙 

學伺候牲口、學做鎖匠。1917年8月，他從切爾維亞科夫手中接管了盧 

甘斯克市的杜馬，掌管到1918年2月，烏克蘭成為德國人的天下，蛰 

是他開始打游擊，而這也成了他最初的軍事經歷。％他和其他赤衞隊員 

一起從烏克蘭撤到察里津。作為一個優秀的騎手和射手，一個真正的

諏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08-109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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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者，他在普通士兵中有些名氣，但決不是一個戰略家。「從個人來 

講，伏羅希洛夫並不太具備一名軍事長官所必須具備的素質，」斯涅嗟 

列夫在1918年7月給托洛茨基寫道，並且還説他「不遵守部隊指揮的基 

本規則」。％但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一起極力主張的防禦計劃是，把察 

里津北面防線的部隊調到其南面和西面發動進攻。進攻在8月1日如期 

開始。不到三天，察里津就失去了同莫斯科的聯繋；部隊不得不調回 

城市的北面。斯大林寫信給列寧(8月4日)，把責任推給斯涅薩列夫留 

下的「攤子」。”

斯大林讓人逮捕了斯涅薩列夫和各式各樣沙皇時代的軍人，這是淸 

除［■軍事專家」行動的一部分，而「軍事專家」也包括當地的整個炮兵指 

揮部，連文書都算。"契卡總部前有一條河，他們被關在河裏停泊的- 

304 條駁船上。托洛茨基派了一名助手、西伯利亞人阿歷克謝•奧庫洛夫 

(AlexeiOkulov)調查此事。奧庫洛夫釋放了斯涅薩列夫(他被派到了別 

的地方).，同時批評了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托洛茨基還發了一封措辭 

嚴厲的電報，命令察里津允許沙皇軍官們幹他們的工作，但斯大林在電 

報上寫道，「不予考慮」。"關在船上的大約400名被捕人員，很多都在 

1918年夏天被餓死或槍斃了。

斯大林此時逸在緊張地進行另一項針對高層的燃料遠征隊的陰謀。 

燃料在莫斯科也十分緊缺，因此，為了弄到石油，列寧議最高經濟委 

員會的布爾什維克K E.馬赫羅夫斯基(IC E. Makhrovsky)組織一支遠征 

隊，帶了 1,000萬盧布的現金到北高加索的格羅茲尼煉油廠。在交通人 

民委員部的黨外技術專家N. P•阿列克謝耶夫(N. R Alekseev)以及捷列克 

省(北高加索)的蘇維埃負責人謝爾蓋•基洛夫的陪同下，馬赫羅夫斯 

基的油罐專列於7月23日左右抵達察里津，準備從那裏前往格羅茲尼。 

斯大林對他們説，向南的鐵路線已經落到車臣的叛軍和捷列克的哥薩 

克手中。馬赫羅夫斯基向他索要在察里津發現的燃料未果，便返回莫 

斯科匯報，把空的油罐列車和鎖在手提箱裹的1,000萬盧布留給了自己 

的妻子和黨外專家阿列克謝耶夫。8月13日，基洛夫以斯大林的名義向 

馬赫羅夫斯基的妻子討耍那筆錯。她拒絕了，然後偷偷地同阿列克謝 

耶夫商量，把錢藏到一個新的地方。8月15日，馬赫羅夫斯基回到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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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為了那1,000萬以及相關的事務你來我往地又爭執了一番，8月17 

日的夜裏，斯大林讓人逮捕了阿列克謝耶夫，並在馬赫羅夫斯基的陪同 

下，把阿列克謝耶夫交給了契卡。對他的指控是策劃一起牽連很廣的 

奪框陰謀。他的同謀據説很多，有前沙皇軍官、塞爾維亞軍官、社會 

革命嚣人、工聯分子、托洛茨基的一名「將軍」、前臨時政府官員。100 

［所有專家，」據説契卡頭子切爾維亞科夫認為，「都是資產階級，而且 

大部分是反革命。」°

馬赫羅夫斯基本人也被抓了起來。對於他那由列寧簽發的政府委 

任狀，察里津契卡拒不認可。I■同志，不要説中央，也不要説地方必須 

服從中央，」據馬赫羅夫斯基（呈交給列寧）的描述，審訊人員伊萬諾夫 

對他説，「在莫斯科，他們有他們做事的方式，而在這裏，我們有我們 

自己做事的方式……中央不能甚麼事都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要讓中 

央聽從我們的意志，因為在地方上是我們掌權。」102當月的晚些時候， 

在當地的蘇維埃想要調查察里津契卡隨意抓人殺人的行為時，後者阻 305 

止了他們，聲稱自己得到了中央的授權。實際上，他們執行的是斯大 

林的命令。斯大林最後放掉了馬赫羅夫斯基，但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 

的：燃料遠征隊的錢、車輛和所有其他東西o 103

斯大林同伏爾加河上下游的其他人一樣，把犯人關在船上，可他 

有的不只是牢船。他領導下的察里津契卡大肆宣揚，發現了準備資助 

反革命的幾百萬盧布；隨後是大逮捕，處死了「由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 

黑色百人團軍官組成的阿列克謝耶夫反革命白衞分子陰謀」的23名領導 

人。‘°4根本沒有審判。阿列克謝耶夫被打得渾身是血，然後同他的兩 

個兒子（其中一個才十幾歲）一起被槍殺了 ；其他被關押的，不管是出 

於甚麼原因，或者根本就沒有原因，也被扯進了這起「陰謀」。斯大林 

充分利用了報刊的力量。他（在8月7日）把當地的《北高加索軍區新聞 

報〉改為而向大眾的《革命士兵報》；（1918年8月21日的）I■特別」版及 

時宣佈了「挫敗」阿列克謝耶夫「陰謀」的消息。「斯大林對鼓動工作寄予 

厚里，」察里津紅軍指揮部的參謀、前沙皇軍官阿納托利•諾索維奇上 

ft （Anatoly Nosovich）寫道，「他經常在有關軍事藝術的爭論中説，關於 

軍事藝術的必要性，所説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世界上最有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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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員缺乏依靠鼓動工作正確地培養起來的具有政治覺悟的士兵，那可 

以肯定，他是對付不了數量雖小但積極性很高的反革命分子的。J'05

在爆出I■阿列克謝耶夫陰謀」的重大新聞時，新選出的頓河哥薩克 

的阿特曼（首領）彼得•克拉斯諾夫將軍（Pyotr Krasnov）已經率領軍隊 

包圍了察里津，但斯大林處決犯人並不是因為恐慌。他許多人都在描 

心哥薩克有可能進入這座紅色城市，而他卻在利用「反革命」的幽靈去 

激勵工人，恐嚇試圖與布爾什維克為敵的人。在一場政治秀中，契卡 

強迫「資產階級」在城市周圍挖防禦戰壕，並在眾目睽睽之下，在襪 

處死他們的竊竊私語中，反捧着雙臂把犯人從「牢船」押往監獄。據或 

當時到處都有通風報信的人。w最主要的是，斯大林領導下的契卡浦 

滅I■敵人」的行為釋放出一種強烈的、帶有宣傳性質的信號：據説在克 

拉斯諾夫的白軍包圍察里津期間，為了讓哥薩克佔領這座城市，革命 

306 內部的敵對分子正在策劃暴動。108 （這在後來叫做第五縱隊。）從這裏，

1920和1930年代無數捏造的審判——在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中觀. 

頂峰，已經露出了一點點影子。

斯大林的工作方法深受階級觀念的影響。為了打通生死攸關的鐵 

路線，他甚至想把寥寥幾個對鐵路線真正比較瞭解的技術專家抓起來 

或就地處決，因為他們是階級異己分子，而階級異己分子就是破壞分 

子。當然，他還沒有目光短淺到反對所有前沙皇軍官的地步。而但他 

依靠那些新提拔上來的 ' 像他本人一樣來自「人民」的人，只要他們忠 

於自己。無產者出身的伏羅希洛夫（生於1881年），沒有露出任何想要 

踏着斯大林向上爬的意思。伏羅希洛夫後來認為，斯大林的做法是圉 

後方無情的清洗，是鐵腕管理」一在布爾什維克當中，這根本算不上 

惡行。

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1918年8月），在喀山落到白軍手中之後，拈 

洛茨基去了喀山附近的斯維亞日斯克，在那裏認識了前沙皇軍隊的上 

校、拉脱維亞人指揮員約阿基姆•瓦釆季斯，並把他提拔為紅軍最高縁 

司令（該位置一直空缺）。“°托洛茨基還認識了伏爾加河艦隊司令費奧 

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以及兩名委員伊萬•斯米爾諾夫（Ivan Smirnov > 

「西伯利亞的列寧」）和阿爾卡季,羅森格爾茨（Arkady Rozengolts）。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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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戦役中的這幾個人，後來成了托洛茨基手下的一個小集團，類似於斯 

大林的察里津幫。山為了挽救行將崩潰的戰線，托洛茨基命令：I■如有 

師支部隊II自後退，第一個被槍斃就是政委，第二個就是指揮員…… 

腊小鬼 ' 只顧自己的人和叛徒也逃不過挨槍子。因此，托洛茨基對 

斯大林有意見，不是因為斯大林的過分殘忍，而是因為他在軍事上的 

業餘和不服從命令。就斯大林而言，他對來自遠方的軍事命令感到憤 

怒，在他看來那些命令沒有考慮到「當地的情況」，所以他才擅自改變 

莫斯科送給南方高加索戰線的軍需物資的用途，關押並槍斃軍事專家， 

想要依靠赤術隊式的武裝工人守住城市。

在察里津時，斯大林的個性暴露得十分充分：對階級觀念和無師自 

通抱着極其偏執的態度；固執而易怒；注意政治上的教訓但軍事上比較 

無知。托洛茨基注意到斯大林在軍事上一知半解、任性而且易怒，但 

其他方面就不甚了了。除了伏羅希洛夫，幾乎沒有別人對斯大林有全 

面的認識。但有一個人「看穿了」斯大林，那就是前沙皇軍官諾索維奇 

（生於1878年）。諾索維奇出身貴族，1918年加入紅軍，同年秋天投奔 

白軍，從而逃過了斯大林為階級異己分子和批評者準備的斷頭台，他的 307 

扳逃讓斯大林更加堅信自己對於軍事專家的看法是正確的。“31■斯大林 

在選擇實現目標的手段時不會猶豫，」諾索維奇（化名AJ黑海人」）在 

他當時揭露紅色陣營的報道中寫道，「聰明、精明、受過教育而且詭計 

多端，〔斯大林〕是察里津及其居民中的邪惡天才。各種各樣的徵用， 

將住戶掃地岀門，伴隨着無恥偷盜的搜査、逮捕以及其他針對平民的暴 

力行為，在察里津是很平常的事情。」對於格魯吉亞人的真正任務—— 

不惜一切代價搞到糧食一以及紅色察里津所面臨的真正威脅，諾索維 

奇説的是對的。他看到的不僅有斯大林對於絕對權力的渴望，還有他 

對於事業絕對的獻身精神：斯大林從自己人那裏竊取了 1,000萬盧布和 

一支車隊，不是為了個人享受，而是為了保衞革命；他在沒有證據或未 

统審判的情況下處死「反革命分子」，不是因為要逞威風或者恐慌，而 

是將這當作一種激勵群眾的政治策略。「公正地説，」諾索維奇最後表 

示，「任何舊的行政官員都不如斯大林那樣充滿活力，而他無論如何都 

要把事情辦好的能力也值得學習。」”4可察里津仍舊危在旦夕。



342 斯大林：權力的悖資

斯大林被召回和化險為夷

1918年8月30日，當列寧在莫斯科米歇爾遜工廠遭到槍擊後，郡 

大林同斯維爾德洛夫通了電報，知道自己的恩主傷勢十分嚴重。"旧 

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不在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便負起責任；他卵 

瘦小，説話渾厚有力，是會場上的權威，但名望遠不及列寧。托潴 

基的威信僅次於列寧，斯大林的名聲也在上升，但兩人彼此的敵飲 

深；斯維爾德洛夫既不能化解他們的分歧，也無法超過兩人當中的任冃 

一個。三人只能祈禱列寧能夠康復，那是布爾什維克存亡的關鍵。

隨着列寧逐漸康復，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問的對立變得越發度 

重。1918年9月11日，北高加索軍區更名為「南方戰線」，同時以 

維爾德洛夫將斯大林召到莫斯科；9月14日，斯大林到達莫斯科成 

308 在第二天見了斯維爾德洛夫和列寧。9月17日，在斯大林也一同離

的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托洛茨基任命前沙皇軍隊少將的纥 

爾•瑟京（Pavel Sytin）為南方戰線司令員（南方戰综不僅僅是一觥 

方，還類似於一個集團軍群），也就是伏羅希洛夫的上級。”勺月24 

日，斯大林回到察里津；三天後，他向列寧抱怨説，察里津的彈兢 

全空了，而莫斯科一點都沒有蓮過來（「這是某種犯罪性的掉以報心 ， 

簡直就是叛變行為。如果這樣拖下去，我們無疑將輸掉南方的這脇 

爭！」）"7,同日（9月27日），斯大林向軍方索要大批新武器和10萬套糸 

服（超過了當地部隊的數量），而且言辭激烈地威脅道：「我們宣佈，如 

果這些要求不能儘快滿足，我們將被迫停止軍事行動並撤到伏爾加河 

的左岸。广

】918年9月29日，瑟京少將來到察里津；斯大林和米寧隨即阻修 

他行使任命指揮員和發佈作戰命令的權利，反對他把戰線司令部料移到 

察里津城外以確保與莫斯科的聯繫的計劃。“9 10月1日，斯大林正式要 

求用伏羅希洛夫取代瑟京。“°同日，斯維爾德洛夫發來一封措辭儆原 

的電報：「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所有決定」一也就是托洛茨基的所

證註：《蘇聯歷史檔案ig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I卷，第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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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決定一「對戰線各革命軍事委員會都具有約束力」。亿托洛茨基向 

斯維爾德洛夫抱怨（1918年10月2日），並直接給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 

下令（10月3日），不要干涉軍事事務。&同日，斯大林寫信給列寧， 

噤喋不休地指責他的死敵。「問題在於，一般説來托洛茨基不大喊大叫 

指手畫腳是不行的。」斯大林寫道，「在布列斯特，他以自己漫無節制 

的「左J的姿態打擊事業。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問題上，他也……以自 

己那種大喊大叫的外交姿態損害了事業。現在，他又在紀律問題上以 

其固有的裝腔作勢進行新的打擊，更何況托洛茨基強調這種紀律實際上 

是由旅前線的一些傑出活動家識破了『無黨派』反革命分子陣營中的軍 

事專家的陰謀詭計。」*23,實際上，雖然托洛茨基認為革命會徹底地改變 

-切，甚至語言，但他堅持認為革命並沒有改變戰爭：同樣的戰術、後 

勤保障和基本軍事組織仍然是有效的"在軍事事務方面，斯大林是 

左傾主義者，不管前沙皇軍官的表現如何，都對他們進行無情的階級鬥 

爭。斯大林在10月3日給列寧的信裏最後假惺惺地説道，「我不是吵鬧 

緬劇的愛好者」，「現在應該——還為時不晩——制止托洛茨基，讓他 

賣守秩序」。十斯維爾德洛夫認為應該婉轉一點，但是在10月4日，托 309 

洛茨基從南方別的地方打電報給斯維爾德洛夫，並抄送列寧，説I■我堅 

決主張召回斯大林」。的

衝突的結果自然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各自請求列寧撤掉對方。

感到疑惑而憤怒的托洛茨基指出，在南方戰線，紅軍的數量是白軍 

的三倍，可察里津仍然形勢嚴峻。126「伏羅希洛夫能夠指揮一個團，不 

能指揮5萬人的集團軍。」托洛茨基在10月4日要求召回斯大林的電報 

中寫道，I■但我還是把他〔伏羅希洛夫〕留下擔任察里津第10集團軍司令 

員，條件是服從南方戰線司令員瑟京的指揮。」托洛茨基威脅説，「如 

果明天還不執行，我就把伏羅希洛夫和米寧送上法庭，並將此情況通報

,課註：《蘇聯歷史檔案選塢〉第1卷，第213頁。

t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塩》第1巻，第214頁。

t潔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1卷，第216頁，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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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軍……沒有時間來進行外交談判。察里津要麼服從，要麼離開。J'27, 

10月5日，斯維爾德洛夫再次指示斯大林、米寧和伏羅希洛夫要觌行托 

洛茨基的命令。，28

列寧同意托洛茨基召回斯大林的要求——察里津不能丢，但拒絕了 

托洛茨基處分斯大林的要求。「我收到斯大林從察里津動身來莫斯科的 

消息，」斯維爾德洛夫打電報給托洛茨基説（10月5日），「我認為现在 

必須對察里津那幫人保持最大的謹慎。那裏有很多老同志。在態度强 

硬、毫不妥協的同時必須儘量避免衝突。不用説，我只是在表達我的意 

見。广斯維爾德洛夫很有分寸地表達了他對斯大林的判斷，同時要求 

托洛茨基適可而止。10月6日，斯大林動身前往莫斯科，並在10月8日 

見到列寧。“°在察里津，10月7日那天，米寧主持的有五十多個地方囂 

组織、蘇維埃和工會積極分子參加的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建議對觥 

前沙皇高級將領一事，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重新審視和評估中央的畋 

策」。外省人要求中央委員會撤銷這項政策，此舉一方面説明，在1918 

年的時候，權力沒有完全集中到中央，另一方面也説明地方上的人相信 

有斯大林「罩着」（或充當保護人）。傾然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日子並不 

舒心：他被解除了南方戰線的職務，雖然為了安撫他，又任命他為共和 

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位現在,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聯繫的時候，必 

須要在電報上寫上「軍事委員會委員斯大林」致「軍事委員會主席」。IM 

310 大概在10月11日，斯大林又回到了察里津，而且證據顯示，是在 

斯維爾德洛夫的陪同下，而斯維爾德洛夫的目的是想缓和當地紅色陣营 

內部的緊張關係。，M白軍在1918年10月15日打到了察里津郊區，故 

軍總司令瓦釆季斯發給伏羅希洛夫同時抄送瑟京和托洛茨基的電報中 ， 

這一天的局勢被説成是「災難性的」；瓦采季斯賁備伏羅希洛夫不配合 

他的上级瑟京。⑴斯大林在io月19至20日決戰正酣的時候離開了察里 

津，而且再也沒有回去。托洛茨基趕來代替他以及挽救這座城市的防 

禦工作。版

認註；同上註。



第八奉階级鬥爭與寞國 345

後來保住、但只是勉強保住察里津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德米特 

里•日洛巴(DmitryZhloba)。他的15,000A的［■鐵軍」離開高加索前線， 

16天走了 500英里•，偷襲了沒有防備的白軍後方。门710月25日，「鐵軍」 

把哥薩克趕過頓河。138四天後，斯大林向莫斯科蘇維埃全體會議報吿 

了形勢一度是如何危急。辨實際上，要是在1918年秋天丢掉察里津， 

除了永久的名譽損失之外，他可能還要受到政府的調查和處分疽40

世界的轉折點(1918年11月-1919年1月)

喜歡豪賭的並不是只有列寧。德國指揮部就接連嘗試了一系列的 

豪賭：試圖打赢機動性戰爭的施利芬計劃(1914)、為了耗盡敵人的資 

源而在凡爾登採用新的消耗戰戰略(1916)、為了打破英國的海上封鎖 

而實施無限制的潛艇戰(1917)、為了製造混亂並促使俄國退出戰爭而 

把列寧送回國；以及在德軍取得東線的勝利後，接着又於1918年3月 

21日在西線大舉進攻。'引到了6月，西線德軍已經距離巴黎不到37英 

里t，近到足以用「大貝爾塔」重炮去職擊巴黎的程度。但德國國防軍付 

出了 100萬人傷亡的代價，卻沒能拿下法國的首都。M2潛艇戰招致美國 

部隊的加入，他們開始以每月12萬人的速度抵達法國(美國已在1917 

年初參戰，當時共有15萬隨時可應令出征的士兵)。與此同時，加拿 

大、澳大利亞、新西繭、印度和南非也派兵代表英國參加軍事行動，而311 

且比美國後來派的還多，結果在1918年8月，得到増援的協約國開始反 

攻。是的，由於布列斯特和約一或者更確切地説，由於柏林主動違背 

自己在條約中所禁止的行為，德國向西線調動了50萬軍隊，從而使那 

裏的兵力從150個師增加到192個師。⑷但是到1918年9月28日，負責 

西象攻勢的副總參謀長埃里希•魯登道夫吿訴自己的上司、陸軍元帥 

保羅•麝•興登堡，德國取勝無望，因為沒有可以投入戰鬥的後備力 

量。魯登道夫沒有提到的是，在發動西線攻勢期間，混亂的東線佔領

• SB註：約805公里。

t jg註：約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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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拖住了近100萬德國國防軍士兵，從東線佔領區非但沒能獲得資源, 

反而消耗了他們的力量。w （單是為了讓烏克蘭的鐵路恢復通車，館 

就輸出了 8萬噸煤。）魯登道夫後來拿布爾什維主義及其對德國軍隊的 

「傳剿做替罪羊，哀嘆説：「我過去時常夢想這場〔俄國〕革命，以為它 

會大大減輕我們的戰爭負擔，可現在，夢想突然以一種始料未及的方式 

變成了現實。嶂但就如有學者解釋的，「打敗作為軍人的魯登道夫的那 

個人，與其説是〔協約國最高總司令）福煦元帥，不如説是作為政客的 

魯登道夫」“

在此期間，為了拯救正在撤退的國防軍一&們遍佈在從法國到烏 

克蘭的外國領土上——焦頭爛額的魯登道夫建議向協約國要求立即停 

火，但德國新內閣的文官們不同意。文官們考慮進行全民總動員，作 

最後的抵抗，這同後來所謂在背後捅刀子的説法恰好相反。戚魯登道 

夫很快就改變求和的想法並辭去了職務；內閣也從未設法動員平民。

11月9日，列寧在新古典主義風格的莫斯科大劇院，高興地對參加 

第六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説：「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接 

近國際無產階級革命»JH8*同一天，堅定的君主派興登堡以及德國指彈 

部的其他人，因為擔心國內會發生他們送列寧回俄國煽動的那種革命， 

便向德皇施壓，要求他退位。威廉二世讓人把他的專列轉軌，越過理 

境進入荷蘭，在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之後，立即簽署了一份正式的退位聲 

明。'七和被處死的表弟尼基不同，維利的壽命很長，在流亡中獲得善 

終。）接着就是在1918年11月11日，在福煦元帥位於前線附近的法囲 

312 森林中的專列上簽署了停戰協議。停戰協議要求各地德軍立即撤出一

在從前的俄羅斯帝國境內的除外，德軍要繼續留在那裏等待協約國的下 

一步命令。兩天後，莫斯科單方面宣佈廢除布列斯特和約以及1918 

年8月的補充和約（連同補充和約中的60億盧布的賠款，只是賠款已经 

支付了一部分）。”'（獲勝的協約國很快就迫使德國宣佈，正式放棄布列 

斯特和約。）經過了可怕的52個月，世界大戰結束了。列寧心情大好，

*譯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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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放了在押的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並於1918年11月30日讓孟什 

能克黨重新成為合法的政黨。152

戦爭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美國和英國，戰時GDP都提 

高了 •但是在奥地利、法國、奧斯曼帝國以及俄國卻下降了30%至 

40%。"在各參戰國，世界大戰讓税收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達到了史無 

前例的水平，而且後來大多沒有降下來。154除了戰爭中有850萬人死亡 

利近800萬人被俘或失蹤外，全球還有5億人染上流感並至少有5,000萬 

人死亡，足足佔全世界人口的3% （有些人估計死亡人數高達1億）o155 

的有2,000萬人返回家鄉時都受過不同形式的重傷。150萬英國士兵落 

下殃疾（殘疾軍人的補助標準是：失去右臂的每週16先令，失去右手和 

前皆的11先令6便士，失去左臂的10先令，臉部毀容的其麼也沒有）。 

在德國，約有270萬人在回國時都帶有戰爭造成的殘疾，同時，戰爭還 

製造了50萬寡婦和120萬孤兒。為了維護公共秩序，更別説也是為了 

屋債，士兵和寡婦得到了撫恤金。由於戰爭的影響而採取的其他緊急 

柱會政策還包括緊急住房法令一在無奈之下開始實行永久性的政府管 

制。在戰爭的刺激下，失業保險、疾病救濟金、生育及喪葬補助，擴 

大為原始形態的福利國家。俄羅斯帝國的損失有：死亡200萬人，受傷 

250舊人。宾俄國人當中染病的估計有240萬人，被俘有390萬人一~投 

降的人數之多，相當於其他參戰國戰俘數量的總和。',正是在這樣的 

背景下，托洛茨基才嘲諷「天主教徒和教友會教徒口口聲聲説的人的生 

命的神聖性」，而列寧也以贊同的口吻引用了馬基雅維利的話，大意是 

瀑力只能用暴力來回答」。区

接受德意志帝國的幫助返回俄國，在彼得格勒發動政變，與德國單 

狗媾和，列寧的幾次豪賭成功了。俄國和德國，戰爭中的兩個對頭，313 

现在都失敗了，兩國提供了一種很有啟發性的對比。列寧承認：「戰爭 

使人得到了許多教益，它不僅使人知道人們要遭受痛苦，而且使人懂 

得，佔上風的總是擁有高度的技術裝備、組織性、紀律性和精良的機器 

課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2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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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脫同時代的很多人都説魯登道夫（出生於1865年）和列寧（出生 

於1870年）兩人的方法有相似之處，就跟戰爭時期德國的政策同布爾什 

維克的政策總的來説很相似一樣。噸東歐的德國佔領軍的辦法是人口 

登記、財產充公、徵兵及胡亂發佈法令，在陷入自己造成的管理混觥 

同時，卻要求獲得無限的權力。但與布爾什維主義不同，戰時德國在 

東歐的統治並沒有從政治和文化上把民眾組織起來。也沒有創辦任何 

使用本地語言的報紙和學校，用以影響和塑造當地社會。相反，館 

人一心想着如何讓本國公職人員沉浸在德意志文明海知》中，唯恐他 

們受到當地習俗的影響。要不是因為當地有説意第緒語並能很快成為 

德國人翻譯的猶太人，那些德國霸王恐怕都沒有辦法交流。161德國人 

根本沒有把激發大眾參與作為首要的目標，他們也沒有建立群眾組缓。 

德國在東歐的經驗不僅證明了布爾什維主義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歸功於世 

界大戰，還證明了布爾什維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強於軍事佔領。*另外, 

把魯登道夫在立陶宛、西白俄羅斯和拉脱維亞的私人王國同斯大林在察 

里津相比較，可以發現斯大林展示出與魯登道夫完全相反的才能：軍事 

上業餘，但政治上老道。

斯大林的門徒、駐防察里津的第10集團軍司令員伏羅希洛夫還在 

堅持。*起初 ，最高總司令瓦采季斯想要解除他的職務，可托洛茨基 

儘管堅決要求立即撤掉謝爾蓋•米寧（「執行的是極端有害的政策」）， 

卻表示要是給伏羅希洛夫身邊派個得力的人，可以讓伏羅希洛夫留 

任。但不久托洛茨基便打電報給斯維爾德洛夫，要求把伏羅希洛夫 

也撤掉（「沒有表現出任何主動精神，淺薄，缺乏才幹」）。知與此同時, 

瓦采季斯的態度卻有所鬆動，表示他並不太反對讓伏羅希洛夫去指揮 

烏克蘭的紅軍（可能對於那個位置他根本沒有其他人選）。*托洛茨基 

大怒。「妥協是必要的，但不能隨意妥協，」他向列寧申辯説（1919年1 

314 月11日），I■實際上，察里津那幫人全都集中在哈爾科夫……我認為斯

大林對察里津幫的保護是個危險的潰瘍，比軍事專家的背叛和賣國更壇

譯註：《列寧全集》第34卷，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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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羅希洛夫，連同烏克蘭人的游擊習氣、缺乏教養和蠱惑人心， 

那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不得的°J167

伏羅希洛夫和托洛茨基之間的敵意讓前者對斯大林來説十分重要。 

伏羅希洛夫、米寧及其手下為了報復而開始暗中散佈托洛茨基的謠言， 

説這位陸軍人民委員同沙皇的將軍們關係很近，正在把共產黨員交給 

行刑隊，那可是叛變的苗頭。，68 （斯大林可以把對托洛茨基不利的話直 

接報吿給列寧。）左派共產主義者»比如主編《真理報》的尼古拉•布哈 

林，則利用察里津幫繼續他們自己的反托洛茨基活動，以實現軍事組 

绶的「民主化」。皿托洛茨基被迫進行還擊。他在1919年初嘲笑I■蘇維 

埃新官僚」，説這些官僚「在他們的任務面前發抖」，嫉賢妒能，不願學 

習，還為自己的過失找替罪羊。「這是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真正威脅 

……是反革命的真正幫兇。」”°這成了托洛茨基後來批判斯大林主義的 

要點。

列寧把斯大林突然調離察里津，但是對於這位自己的格魯吉亞門 

徒，很明顯仍然十分信任。1919年1月，他把斯大林派'•到一個新的熱點 

地區，烏拉爾的維亞特卡，去調查彼爾姆及其周圍地區為甚麼會落到 

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手裏。171與斯大林一起去的是契卡的捷爾任斯基， 

而且斯大林依然帶着妻子娜佳，還有娜佳的姐姐安娜•阿利盧耶娃（生 

於1896年）；捷爾任斯基的貼身秘書斯坦尼斯拉夫•雷傑恩斯（Stanislaw 

Redens，生於1892年）也是波蘭人，他愛上斯大林的大姨子，很快娶了 

她。至於紅軍在彼爾姆的潰敗，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先後提交了三份 

報吿，強調紅軍的極端混亂和當地人對政權的敵意（因為徵糧），但每 

次的報吿都推卸責任，先是責難托洛茨基，然後是瓦釆季斯。他們的 

報吿刻意列出了紅軍方面叛逃到白軍那邊的前沙皇軍官。報吿中也承 

詔布爾什維克政權應避免把「太年輕的」同志或黨內I■煽動家J派去監督 

沙皇時代的指揮員一或許是由於列寧干預的緣故，這個説法相比於斯 

大林早先的強硬路線緩和了一些。⑵在此期間，1月19日星期日那天， 

列寧去見正在莫斯科郊外的新鮮空氣和樹林中養病的克魯普斯卡婭時， 

他的勞斯萊斯被三名武裝士兵搶走了。剩下的路，這位革命領袖只好 

同他的妹妹、司機（斯捷潘•吉爾）以及一名衞兵一起徒步跋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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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爾賽1919 :反常現象

在載入史冊的諸多和約中，受批評最多的幾乎要數凡爾賽條输 

了。巴黎和談從1919年1月18日（德國統一紀念日）開始，於1919年 

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五週年那天），在凡爾賽的鏡陽, 

也就是德意志帝國宣吿成立的地方結束。37個國家派去了代表（有的 

還不止一個）；處理種族及領土要求相關議題的有各種各樣的專家委員 

會；報道會議進程的記者有500人，但決定會議結果的只有三人：大 

衞•勞合一喬治（David Lloyd George »英國）' 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法國）和伍德羅•威爾遜（Wbodrow Wilson ＞美國）—他 

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也是第一位出訪歐洲的美國在任總統。78歲的 

克列孟梭想要削弱德國在經濟實力和人口方面的優勢；勞合一喬治思 

要通過犧牲德國的利益來實現英國在殖民地和海軍方面的目標；威爾篷 

則在設想一種穩固而永久的和平，儘管他慫恿法國對德國施以懲罰。 

最終的內容包括440條，其中開頭26條是關於新的國際聯盟的，其饒 

414條涉及所謂由德國獨自承擔的戰爭罪。德國不得擁有超過10萬人的 

軍隊，不得擁有任何軍用飛機，而且喪失了包括割讓給法國的阿爾薩斯 

和洛林在內的13%的領土、海外殖民地及商用船隊。法國本來還想招 

萊茵蘭分開，但勞合一喬治不同意；結果萊茵蘭成了非軍事區。翻 

西普魯士的大部分地方都劃給了剛剛重建的波蘭，以德意志人為主的但 

澤成了「自由市」，而且在德國的領土間形成了一條所謂的波蘭走廊，從 

而把德國的東普魯士分隔開來。為了給法國和比利時提供重建資金， 

為了給英國提供償還所欠美國戰爭貸款的資金，德國要賠償1,320億金 

馬克，這在當時相當於314億美元或66億英鎊。（大約相當於2013年的 

4,400 億美元。）174

就如同那位狂妄的布爾什維克卡爾•拉狄克當初在布列斯特向您 

國談判代表預言的那樣，德國把布列斯特和約強加給俄國，成了明疑 

帶有懲罰性質的凡爾賽條約的一大依據。在此期間，凡爾賽條約中的 

條件甚至在西方也受到公開的指責。法國的福煦元帥表示，［■這不是和 

約，而是為期20年的停火協議」。175不過，與布列斯特和約中的帝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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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國沒有被肢解。（勞合一喬治在談到德國的時候説，「我們不能 

既讓它受到嚴重的削弱又指望它支付賠款」。）而且後來與其他戰敗國簽 316

訂的條約，即與奧地利簽訂的聖日耳曼條約（1919年9月10日）、與保 

加利亞簽訂的納伊和約（1919年11月27日）、與匈牙利簽訂的特里亞農 

宮條約（1920年6月4日）以及與土耳其簽訂的塞夫爾條約（1920年8月 

10日），有些方面更為苛刻。（只有土耳其人拿起武器，設法修改了條 

約內容。）由勝利者主導的凡爾賽條約，不管它如何把戰爭罪單獨歸於 

德國，肯定是有缺陷的。它一邊把自決和民族奉為神聖，一邊又推動 

版圖的重新劃分：凡爾賽條約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條約，讓6,000萬 

人有了他們自己的國家，同時讓另外2,500萬人成了國內的少數民族。

（無國籍的人也一下子增加了許多。）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惑）*和  

托馬斯•馬薩里克（IbmM Masaryk） t犧牲匈牙利的利益，讓新的捷克斯 

洛伐克獲得了額外的領土，雖然兩國曾經站在輸掉戰爭的奧地利一邊並 

肩戰鬥過。羅馬尼亞也通過犧牲匈牙利的利益，得到了大片由不同民 

族混居的土地。但如果説匈牙利是匈牙利人天經地義的祖國，那根據 

民族自決原則，為甚麼要把那麼多匈牙利人塞到其他地方？猶太人根本 

沒有獨立的祖國，結果在所有國家都屬於少數民族。自決原則並不適 

用於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帝國統治下的任何殖民地民族，而這兩個帝國都 

擴大了 ： 1919年，單是英帝國就擴大到四分之一個地球。許多戰利品 

都同殖民地有關，比如礦產資源豐富的非洲新領地，還有中東的新油 

田。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總統托馬斯•馬薩里克，稱凡爾賽和會 

是I■建在一大片墓地上的實驗室」。

不管凡爾賽條約在原則上存在多大的漏洞，從強權政治的角度來 

看，它完全是失敗的：美國人要回家，英國人要後退，而和德國緊挨着 

的法國人承擔不了落實條約規定的重任。並懲罰性和約只有在齊心合 

力地執行時才具有懲罰性，而當時缺的就是齊心合力。這一切已經夠

,潔註：1884-1948，捷克政治家• 一戰後先後擔任過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長 ' 總理和總 

统等财

t譯註：1850-1937，捷克政治家和哲學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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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了，但是，即便在列強放棄凡爾賽體系之前，它就是建立在'•種 

暫時的反常現象一德俄兩強同時解體的基礎上的。這兩種狀況都不 

可持久；到頭來哪一個都不會。

到1917年為止，俄國在世界大戰中對協約國的貢獻還沒有得到承 

認。英國人原以為，為了打敗德國，俄國「壓路機」將同法國一起承擔大 

部分作戰任務（和傷亡），那樣一來，英國就可以只負責補給和軍費，但 

是，把俄國人當作英國傭兵和炮灰的做法引起了難以消弭的怨恨，因而 

317 不得不放棄。'”與此同時，英國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要依賴於盟友的戦

略要務的境地，這讓它很不習慣，於是倫敦在戰後開始追求一種不即不 

離的大戰略，而這種戰略，除了源自世界大戰的經驗，還源自由來已久 

的偏好（隔岸觀火）和優先考慮的重點（帝國）。”8至於此時此地的楠 

什維克俄國，協約國不知道如何是好。福煦主張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 

克列孟梭鼓吹遏制（建立防疫帶）；勞合一喬治認為可以通過貿易來靴 

布爾什維主義，英國政界的其他人物想要逐步削弱左翼的威脅。對於 

英國的某些帝國主義者來説，他們樂於見到俄國被迫放棄對高加索觸 

治，並希望強化魯登道夫在東線採取的分裂俄羅斯帝國的政策，但其他 

英國人對德國抱有戒心，他們寧可讓俄國重新統一，以作為一種制衝的 

力量。結果，雖然凡爾賽條約大談「布爾什維克病菌」的傳播，但它對 

俄國遠不如對德國那麼關注。可這兩個國家事實上是分不開的。他鶴 

的政治精英大多拒絕接受凡爾賽的裁決；和會接納了格魯吉亞、阿塞拜 

疆、亞美尼亞和烏克蘭的代表，而蘇維埃俄國卻被拒之門外，這就讓莫 

斯科有理由不承認會議結果的合法性。在德俄兩國努力恢復其大國地位 

的過程中，凡爾賽條約把矛頭對準德國同時又忽視了俄國，這就把兩個 

棄兒推向彼此的懷抱，從而奠定了斯大林的世界的基礎。'8，

成為眾矢之的的人民委員

布爾什維克試圖立即對凡爾賽發起反擊。1919年1月24日，他們 

通過電報向全世界發出邀請函；3月2日，約50名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 

人士組成的半國際性集團岀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會議，並成立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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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產黨）國際或者叫共產國際。克里姆林宮帝國參政院又長又窄的米 

特屣法諾夫大廳的地板鋪上了豪華地毯，窗戶也掛上了色彩鮮艶的簾 

幕，但是在這個非常寒冷的地方，火爐卻因為缺少燃料而成了擺設。 

來自莫斯科黨組織的約50名特邀代表列席旁聽。「代表們在明顯是從 

某個咖啡館借來的搖搖晃晃的桌子旁的破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名法國 

共產黨員回憶説，「牆上有一些照片：第一國際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 

斯；仍然受到尊敬的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已經不在 318 
了。」或由於協約國的封鎖和內戰造成的混亂，前往蘇維埃俄國其實很 

困難；只有九名代表是從國外來的。有幾個左翼政黨把「委託書」交給 

了生活在莫斯科的個人。即使這樣，也只有34位與會者持有代表大約 

20個國家（其中很多都是從前沙皇帝國的一部分）的共產黨或近乎共產 

黨的政黨的證明文件。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契切林、布哈林和 

季諾維也夫是有表決權的代表（六個人共有五票；斯大林簽發了他們的 

委託書）。博3|■參加過舊的第二國際代表大會的人，」某俄共黨員在《真 

理報〉上評論説，「會感到十分失望。」心不過，隨着越來越多與會者的 

到來，此次會議通過表決大膽地把自己確定為第三國際成立大會。托 

洛茨基的筆端迸發出喜悦之情。「沙皇們和神父們，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的古代統治者們，我們要説，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現代人類中最革 

命的部分的代表們會匯聚在它的灰牆之內」，他在第三國際代表大會閉 

幕那天（3月6日）寫道。而且他還説：「我們是世界歷史上一個最偉大 

的事件的見證者和參與者oj185列寧原計劃在柏林公開召開此次會議 ， 

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6在莫斯科，列寧讓季諾維也夫（他能説點 

德語）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拉狄克也是執行委員會委員，他曾在德國 

和瑞士上過大學，受過羅莎•盧森堡的影響，後來又反對她，接着又 

回過頭來幫助她成立了德國共產黨。187「代表們」通過了列寧譴責「資 

產階級民主」和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而這恰恰是同德國社會民 

主囂爭論的焦點。左翼陣營的裂痕一此時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制度化了 

—再也沒能彌合。188

在此期間，已經計劃好緊接着共產國際會議之後，在3月16日晚 

召開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會議只開半場，以便讓代表們參加巴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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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871）的紀念活動，但是在3月8日 > 視察奧廖爾的雅科夫•斯毓 

德洛夫發着高燒返回了莫斯科；他再也沒有完全恢復。傳言紛紛,| 

麼説是因為他在寒冷的室外給工人講話，要麼説他是在廠裏被一個工人 

用重物擊中頭部打死的。實際上，斯維爾德洛夫是死於斑疹傷寒或谕 

感。啲據托洛茨基所述，3月16日那天，列寧從克里姆林宮的住處打 

電話給這位陸軍人民委員説，「『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有一會 

319 兒，我們都拿着聽筒，彼此都可以感受到電話另一端的沉默。然餓

們就掛斷了。再也沒説甚麼o）J，9°

斯維爾德洛夫被埋葬在紅場上，在靠近克里姆林宮宮牆的地方, 

為他舉行了布爾什維克首個重大的國家葬禮。由於他的去世，紀念巴 

黎公社的活動取消，黨代表大會也推遲兩天。3月18日，即葬禮後的 

當晚，在帝國參政院圓形的葉卡捷琳娜大廳（它後來以斯維爾德洛夫命 

名），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幕。托洛茨基也缺席了 ：由於形勢爾其 

嚴蚓，經中央委員會批准，他已重返前線。他還要求所有紅軍代鼓 

回前線，但他們提岀抗議，結果獲准自行決定；許多紅軍代表留下耕 

加了此次代表大會。⑼開幕當晚，列寧在講話中稱讚斯維爾德洛夫是 

對全黨來説「最主要的組織者」。全體起立。阪部分是由於斯維爾毓 

夫的能力，也由於紅軍的建立，從一年前的上一次代表大會以來，常 

的規模擴大了一倍。出席大會的有受邀嘉賓以及301名有表決權的代表 

和102名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蘇維埃俄國（220,495）以及芬蘭、立腐 

宛、拉脱維亞、白俄羅斯、波蘭一它們當時並不受蘇俄的統治一的 

313,766名黨員。對五百多名與會者的調査表明，17%是猶太人，近 

63%是俄羅斯人，但這一情況並不能改變人們的印象。194白軍和其他 

的布爾什維克反對者把該政權貶稱為，有一支「猶太佬」紅軍（托洛茨基） 

的［■酒太佬布爾什維克」政權。

大會的主要議題之一是普遍起用前沙皇軍官。這項有爭議的政兼 

同托洛茨基有關，因為他不在，列寧只好為他辯護。爭論了很久，也 

*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1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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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激烈（3月20-21日）。应列寧在開幕當天就解釋過這件事。|■組建紅 

軍完全是一個新問題，甚至在理論上是從來沒有提出過的」，他在3月 

18日説，還説布爾什維克黨人正在進行試驗，但「不武裝保衞社會主義 

共和國，我們就不能生存」。阳因此，蘇維埃俄國需要一支紀律嚴明 

的正規軍，這就需要具有豐富知識的軍事專家。列寧知道，他必須改 

變大廳裏所有共產黨人的想法，他擁有同他們一樣的階級觀念，但遠 

由他們靈活。於是，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就讓自己指派的人在大會上 

作報吿，使用「凶險」（歹。zw）這個詞來描述前線的形勢，還用了一幅 

整個會堂都可以看到的大型彩色標識地圖來説明這一點，並把責任歸 

咎超不正規的游擊習氣。198不過，爭論也提到了加入紅軍隊伍的前沙 

皇軍官的叛變問題（那不過是少數幾個人，而為紅軍服務的軍官有幾萬 

人）。明

另外，托洛茨基也發表了幾篇文章，為起用前沙皇軍官辯護，但這 320 

些文章的邏輯比較粗暴，缺乏政治敏感性，令反對者越發憤怒。（I■好 

吧，你們能給我，今天就給我，十名師長、五十名團長、兩名棄團軍司 

令和一名方面軍司令，而且全都是共產黨員嗎？ J）?00大會前夕，托洛 

茨基還發表過為軍事政策辯護的「提綱」，現在又讓格里戈里•索柯里 

尼柯夫為它們辯護；左派共產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斯米爾諾夫（Vladimir 

Smirnov）提出反駁。的索柯里尼柯夫試圖證明，危險不在族前沙皇軍官， 

而在於農民。被稱作「軍事反對派」的批評者們，除了伏羅希洛夫，幾 

乎找不到哪個無產者可以接替前沙皇軍官的指揮職務，於是他們就建議 

加強政委和共產黨在紅軍中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托洛茨基通過索柯里 

尼柯夫作了讓步。這樣，政策問題就在不知不覺中轉變為如下問題：加 

强政委的作用是否就意味着更有力的政治控制，或者用斯米爾諾夫的話 

説，『在軍隊的指揮上起到更大作用」。202如此一來，分歧就縮小了，不 

過，原則方面的激烈爭論（贊成或反對起用「軍事專家」）仍然主導了那 

幾場會議。203

,譚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124、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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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先是讓优羅希洛夫為察里津的事情接受批評，然後自己發 

言，説歐洲擁有真正的軍隊，所以要想抗衡，就必須建立「一支充滿紀 

律精神、有組織得很好的政治部……的正規軍」。不久前，不是別人， 

正是科爾尼洛夫在1917年8月的莫斯科國務會議上提出一個得到廣泛 

支持的觀點：「只有一支依靠鐵的紀律團結起來的軍隊」才能拯救俄屡 

斯。涮其次，斯大林還流露出對農民的敵意：「我必須説，那些在我們 

軍隊中佔多數的非工人分子——農民一不會自願為社會主義而戰的。 

許多事實都説明了這一點。」在強調紀律和不願意接受農民方面，他 

同托洛茨基的觀點相似。但斯大林沒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206

1919年3月21日，列寧再次發言。「有時他朝聽眾的方向往前走一 

兩步，然後退後，有時他又低頭看着桌上的筆記，」有親歷者回憶説， 

「當想要强調最重要的地方或者表示不能接受軍事反對派的觀點時，他 

就舉起一隻手。」"列寧承認：「斯大林在察里津槍斃人，我就認為這是 

個錯誤」。t這話有意思：槍薨人是個錯誤，不是犯罪。仲但現在，在進 

一步瞭解了情況之後，列寧承認這並不是錯誤。不過，他沒有接受斯 

321 大林的含沙射影的説一陸軍人民委員部迫害伏羅希洛夫，而是指名 

道姓地批評了斯大林的門徒：「伏羅希洛夫同志的過錯在於他不願意机 

棄舊的游擊習氣版“该淑湖翔）。」晦列寧的猛烈進攻讓「軍事反對派］ 

只有招架之功，而且很可能對投票結果產生了影響。3月21日，贊成中 

央委員會提綱（由托洛茨基起草並得到列寧的支持）的有174票，贊成軍 

事反對派提綱的有95票，3票棄權。"投票後，勝利在握的列寧成立了 

一個五人協商委員會，三人來自獲勝一方，兩人來自失利一方；3月23 

日，他們一起確認了對托洛茨基提綱的某些細微改動。2"

斯大林在表決時站在列寧一遂。"2在給前線的托洛茨基的電報上 

斯大林也簽了字一電報吿訴托洛茨基他的提綱已經獲得通過，這鞭 

是列寧做了工作，想讓兩人和解。2“下諾夫哥羅徳有位黨的官員，叫

*認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21頁。

+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172頁。

*譯註：《列寧全粉第36卷，第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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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他在當地報紙上的一篇文章中 

預見到這種政策上的妥協，文章摘要被刊登在《真理報》上，它反駁對 

軍事專家的反對意見，同時也警吿説不要「過分相信」他們，還建議黨 

要嚴密地監視他們。2“卡岡諾維奇最初崇拜托洛茨基，但很快就成了 

斯大林最重要的助手之一。

軍事上的爭論幾乎掩蓋了大會的另一主題：燃料或糧食短缺。反 

對者嘲笑布爾什維主義是強盜行徑，還説它是「貧窮和饑餓的社會主 

義J。剛剛成為契卡部務委員的蘇倫•馬爾季羅相（人稱瓦爾拉姆•阿 

瓦涅索夫）對代表們説：「現在，廣大群眾……要求我們的不是進行有 

關麵包的鼓動工作，而是提供麵包» J2'5從一個急劇收縮的經濟體中弄 

到的糧食，大部分都給了兩支「軍隊」：一支在戰場，一支在辦公室。216 

糧證上面按照階級明確規定了可以分到的糧食數量，但卻常常拿不到 

供應，因為布爾什維克的糧食人民委員部弄到的糧食還趕不上1916至 

1917年的沙皇俄國。羽就算國家的代理人弄到的糧食再多，被嚴重破 

壞的鐵路也無法將其全部運到城市，就算糧食真的運來了，也沒有足夠 

的勞力卸下來，而且正常開工的磨粉廠也很少。與此同時，以國家的 

名義徵用的糧食，大約有80%都被拿到黑市裏私下出售。2"為了活命， 

人們紛紛逃離城市，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增長到200萬的莫斯科人口，下 

降到100萬以下。2,9即便如此，城市的糧食仍然十分緊缺。“°餘下的城 

市居民別無選擇，只好儘量避開攔截小分隊，冒險到農村買糧並把糧食 

弄回來，這被稱為「裝袋子」。（當莫斯科魯緬釆夫博物館〔後來的列寧 

圖書館）的官員、歷史學家尤利•戈蒂爾〔血ri Gothier] 1919年從特維爾 322

請完學回去時，他在日記中對此行收支狀況的記錄是「30磅黃油」。）221

非法的小型私人貿易維持着這個國家的生命，但官僚的假公濟私卻 

讓它有窒息的危險。中央委員維克托•諾金（Viktor Nogin）要求代表大會 

的代表們注意「有關酗酒、淫亂、腐敗、搶劫以及黨的許多公職人員玩 

么戯守等駭人聽聞的事實，以便引以為戒」。222大會批准成立了新的國 

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後改名為工農檢査院）；大會之後，過了幾個星期， 

斯大林在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的同時，又被任命為監察人民委員，他 

最終掌握了廣泛的調査權，可以監督中央和地方的國家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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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黨綱規定的最高機關，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 

會，即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的黨的執行機構。新的中央委員會包括19 

名委員——列寧在首位，其餘的按字母順序排列——以及8名候補委 

員。代表大會採用了新的黨綱（一直沿用到1961年）。足足有50名代 

表投了托洛茨基的反對票，這一數字遠高於其他任何候選人。⑵他最 

親密、忠實的支持者之一阿道夫•越飛未能再次當選（而且再也沒有當 

選）。托洛茨基已經成了眾矢之的，對他專橫跋扈的［■管理」的對立情 

緒，將會擴大到會議代表的範圍之夕卜，出現在基層黨組織的討論中。禹 

代表大會還正式確立了規模較小的「政治局」和書記處，以及新成 

立的規模較大的「組織局」的地位。就如列寧解釋的，「組織局管調配人 

員，政治局管政治問題」。比.政治局有五名有表決權的委員——列寧、 

托洛茨基、斯大林、列夫•加米涅夫、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Nikolai 

Krestinsky）——莉三名候補委員（沒有表決權）:季諾維也夫、加里寧、 

布哈林。並克列斯廷斯基接替斯維爾德洛夫的書記職務。同時，斯絶 

爾德洛夫的防火保險櫃被送到克里姆林宮衞戍司令的倉庫，仍然聽 

着。裏面裝有沙皇時代的金幣一數量有108,505盧布、黃金製品嚥 

寶（共計705件）' 總額達75萬盧布的沙皇時代的紙幣，還有九本外国 

護照，其中一本是斯維爾德洛夫的名字，布爾什維克似乎也害怕這些落 

到白軍手裏。"7

统治勢力

323 凡爾賽在爭吵，世界在改變，而且會有更多的改變，連法國、英 

國和美國的大人物都沒有注意到的改變。隨着1919年的到來，戦爭弓I 

發的通貨膨脹掏空了中產階級的積蓄，許多人只好拿家具乃至鋼琴去 

換幾袋麵粉或馬鈴薯，飯店外面甚至有老兵徘徊，想要討得一點殘II 

剩飯。柏林和中歐的許多城市成立了「委員會」（蘇維埃），其目的主要

*譯註：《列寧全集》第38卷，第2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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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焚公共秩序的重建以及食物和水的分配，但空氣中也可以聞到革命 

的氣息。”8人民渴望的不只是填飽肚子，還有結束窮兵黯武和戰爭' 

警察的橫行霸道和政治鎮壓，以及可惡的貧富差距。1918年12月，從 

屣莎•盧森堡——出生於沙皇俄國的波蘭猶太革命家一導的斯巴達 

克同盟起義誕生了德國共產黨。229就在盧森堡獲釋並幫助成立德國共 

產黨之前 ＞ 她在德國布雷斯勞的監獄裏抨擊了列寧和布爾什維主義。 

他寫道：1■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以自由一 

就算他們的人數很多——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 

由。」或*但盧森堡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抨擊得更猛烈 。心她根 

本沒有機會展示，要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了，會怎樣兑現她對於自由的 

承諾。1919年1月，在德國共產黨的參與下，工人們行動起來，舉行總 

龍工，柏林有50萬工人遊行，接着就是有爭議的武裝起義；起義遭到 

鎮壓，力主起義的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和反對起義的盧 

森堡遇害。這讓人想到，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並沒有被暗殺。殺 

害這南位德國共產黨領袖的是所謂的「自由軍團」，這是由前線回來的 

士兵組成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民兵組織，是德皇下台後那個搖搖欲墜的政 

府召來對付左翼分子的。一起被殺害的還有大約loo人；I■自由軍團」也 

死了 17人。

相比之下，在慕尼黑1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一個有着猶 

太血統的德國記者，企圖把新的草根委員會一蘇維埃，與議會制度調 

和，這是克倫斯基的方式，但他也失敗了。反倒是從社會民主黨分離 

出來的一個新黨，再加上一些無政府主義分子，在1919年4月7日宣佈 

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六天後，德共孳管了巴伐利亞蘇維埃 

共和國，清空監獄，開始組建紅軍(從失業者書中招募士兵)，並給莫 324 

斯科發去電報報捷。4月27日，列寧回電表示祝賀並提出建議：「工人 

是否已經武裝起來?資產階級是否已被解除武裝？……資本家在慕尼黑 

的工廠和財產以及慕尼黑郊區的資本主義農場是否已被沒收？小農的押

•編註：〈論俄國革命〉，殷敘彝譯，《盧森堡文選〉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0) ＞第5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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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地租是否已經取消？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紙張沒收，用來印刷通 

俗的傅單和群眾性的報紙？……是否已把所有銀行拿到手裏？是否扣留 

了資產階級的人質？ ,可是，從1919年五一節開始，大約3萬名用 

由軍團J的武裝分子，加上9,000名德國陸軍的正規部隊，很快就離 

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W激戰中有一千多名左翼分子被打死。（艾 

斯纳被一名右翼極端分子殺害）。德國革命不是布爾什維克式的極左革 

命，德國在魏瑪召集的立憲會議（1919年2-8月）產生了一個由中左翼 

力量主導的議會共和國。反自由主義的右翼勢力繼續進行動員。川

類似的一幕也在意大利上演。意大利名義上是世界大戰中的戰腸 

國，但損失慘重，徵召的500萬士兵總共傷亡了70萬，預算赤字達120 

億里拉，多次發生大罷工和佔領工廠事件，有的北部城市還出現了接管 

政權的現象。這種形勢刺激了處於萌芽階段的被稱作法西斯主義的右 

翼團體——個組織嚴密、以保衞國家對抗社會主義威脅為宗旨的戰鬥 

聯盟。1919年3月21日，以共產黨人庫恩•貝拉（Bela Kun）為首肅 

維埃共和國在正在大面積喪失領土的匈牙利宣吿成立。庫恩曾經作為 

戰俘在俄國待過並見過列寧。幾個月前，在莫斯科的一家飯店，他同 

匈牙利黨的核心人物達成和解，可是一回到匈牙利，他就和其他領導人 

一起被關進監獄。受命組建政府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決定同共產鶯 

人聯合起來，以獲得俄國的軍事援助，恢復匈牙利在1918年以前的布 

國疆界。庫恩「徑直從牢房走上了部長崗位，」有觀察家寫道汀他在監 

禁期間受過嚴刑拷打，臉上傷痕累累，十分渴望復仇。列寧熱情带 

揚匈牙利革命。1919年五一節那天，布爾什維克黨人滿懷希里地釦 

「今年之內，整個歐洲都將屬於蘇維埃。」”6布建佩斯政府發佈了一大地 

法令，對工業 '商業 '住房 '運輸 '銀行以及40公顷以上的土地舫 

325 國有化或社會化。教堂和神父、莊園和貴族都受到了攻擊。共產嚣人

躍成立了一支由拉科西-馬加什（MAcyas Rikosi）領導的赤術隊，警察和 

憲兵也加入其中。庫恩企圖在維也納發動政變（他的僱傭兵放火燒了臭 

霹註：《列寧全粉第36卷，第3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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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議會）。但當庫恩想要和莫斯科以及紅軍部隊正式結盟的時候，托 

洛茨基答覆説他實在抽不出人手。237沒關係，庫恩讓赤衞隊入侵捷克 

斯洛伐克去收回斯洛伐克，入侵羅馬尼亞去收回特蘭西瓦尼亞。一位 

外國記者指出：「他〔庫恩〕一次又一次地用煽動性的演講把群眾集結起 

來。严但「革命攻勢」失敗了，共產黨人在1919年8月1日辭職。庫恩 

逃往維也纳。133天的共產黨共和國結束了。（「要想革命，無產階級就 

需要對資產階級實行最冷酷無情的專政」，就在流亡前，庫恩不滿地説 

道。）8月3至4日，羅馬尼亞軍隊開進布達佩斯。海軍少將霍爾蒂•米 

克洛什（Mik!6s Horthy，像西伯利亞的「海軍上將」高爾察克一樣）在匈 

牙利這個內陸國家初步建立了一支國民軍，它的部隊開始對左翼分子和 

酒太人實行白色恐怖，殘殺了至少6,000人。在羅馬尼亞人撤兵並且把 

從糖和麵粉到火車頭和打字機在內的所有東西一掃而空之後，霍爾蒂很 

快便自封為「匈牙利王國攝政」，並成立了一個右翼獨裁政府。239

1919年的白軍攻勢——托洛茨基的沉浮

在俄國，有望成為統治勢力的，是東方、南方和西北三支不同的白 

軍，他們在戰場上並未遇到多少困難。就像布爾什維克（以及布爾什維 

克之前的保安處）一樣，白軍也成立了「情報部」，收集秘密線人——難 

民 '演員、鐵路職員和產科醫生一提供的關於主流政治情緒的報吿， 

但他們根本沒有有效地利用這一情報機關。2“他們|■對社會問題既不理 

解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白衞運動中有位政治活動家抱怨説，「他 

們的興趣全在於軍事權力，他們的希望全集中於軍事勝利。F在「統 

一而不可分的俄國」的口號下，白軍在少數民族的領土上活動，卻拒絕 

正視這些民族的理想，拒絕同烏克蘭或其他反布爾什維克力量結盟。"2 

鄧尼金的軍隊，特別是烏克蘭的反布爾什維克軍隊，對猶太人犯下的暴 326

行給白衞運動打上了深刻的印記。农單是在烏克蘭，1918至1920年就 

發生了 1,500多起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多達12.5萬猶太人死亡，他們「被 

殺害在路上、田野裏和列車上；有時全家都被打死了，連留下來訴説他 

If腿遇的人都沒有」。244白軍對待英國和法國的恩主表現得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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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從未減輕他們對德國的敵意。*另外，白軍部署在中心地區的外 

圍，從烏拉爾和西伯利亞開始，向西穿過南方草原，直到彼得格勒郊 

區，形成一條5,000英里,長的、不連貫的環形包圍圈，給後勤保障和通 

信聯络造成巨大困難。兩條主要的戰線，即鄧尼金的南方戰線和高爾 

察克的東方戰線，始終未能連接起來。2"鄧尼金和高爾察克始終未能 

會合。

不過，缺少聯合，缺少盟友，缺少民眾支持的白軍在1919年發動 

了一次攻勢，對布爾什維克控制下的莫斯科大公國的中心地區構成了成 

脅。湖攻勢兵分三路：1919年春，高爾察克從東面向莫斯科方向推進； 

1919年春夏之交，鄧尼金從南方也向莫斯科方向推進；1919年秋，尤 

登尼奇從北面向彼得格勒推進。每次進攻都只是在前一次進攻已經囊 

以為繼的情況下才開始。

高爾察克手下大約有10萬人。雖然這位海軍上將不諳陸戰，可他 

的軍隊依然在向西推進，而且讓紅軍沒有料到的是，他們竟然在1919 

年3月佔領了烏法，把布爾什維克的東方防線截成幾段，還威脅到了伏 

爾加河流域中部的喀山和薩馬拉。（之所以會同意托洛茨基不參加竄的 

第八次代表大會而返回前線，就是因為這一原因。）不過，米哈伊爾• 

伏龍芝（Mikhail Frunze），一名從工人成長起來的34歲的指揮員，哒 

頓紀律並領導反攻，於1919年5月擋住了高爾察克推進的勢簸。”8可 

就在此時，鄧尼金開始行動了。他的「志願軍」已更名為「南俄武裝力 

量」，兵力增加到15萬人，既有哥薩克，又有在烏克蘭招募的農民， 

給養由協約國提供。2"參謀出身的鄧尼金從來沒有指揮過龐大的野威 

部隊，但事實證明，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軍事家。1919年6月12 H， 

他的部隊佔領了烏克蘭的哈爾科夫。6月30日，他們佔領了察里津。 

（「匪徒們把它團團圍住，J《真理報》〔在1919年7月1日〕悲憤地説道， 

「英國和法國的坦克佔領了工人的堡壘……察里津陥落了。察里津雷 

歲！ J） 250 1919年，鄧尼金總共消滅了近20萬指揮和裝備都很拙劣而 

编註,約8,047公里。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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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常常餓着肚子的紅軍。在鄧尼金勝利進入察里津並出席城裏的正教 

大教堂舉行的宗教儀式後，7月3日，他「命令我們的武裝力量向莫斯 327 

科進軍」。侦托洛茨基像以往一樣，把從伏爾加河流域到烏克蘭草原 

的反布爾什維克戰線的形成，歸咎於紅軍的游擊習氣。他的看法是有 

道理的。儘管托洛茨基已經下過命令，不讓伏羅希洛夫再擔任集團軍 

司令，但是在1919年6月，他仍然得到了指揮烏克蘭第14集團軍的職 

務 > 並且很快就致使哈爾科夫失守，被鄧尼金的部隊佔領。伏羅希洛 

夫被押送革命特別法庭候審。該法庭後來的結論是，他不適合擔任高 

級指揮職務。（「我們都知道克利姆，」烏克蘭軍事委員和伏羅希洛夫的 

朋友莫伊謝伊•魯希莫維奇〔Moisei Rukhimovich）指出»「他是個勇敢的 

傢伙，但指揮一個集團軍還是算了吧。頂多一個連。」）&至於被佔領 

的察里津，它之前也是伏羅希洛夫的轄區。但是，接連兩次敗給白軍 

卻讓伏羅希洛夫集團——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內部的敵人一膽子越 

來越大。

托洛茨基很少在陸軍人民委員部露面，管理那裏的是才二十多歲 

的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他畢業於基輔大學醫學院，煙癮很大， 

管理能力很強，用休斯電報機與前線保持聯繫。顼（「哪怕是在凌晨2時 

或3時給他打電話，也會發現他還在工作」，托洛茨基後來寫道。）&托 

洛茨基住在自己的裝甲列車上，那是1918年8月他急着趕往斯維亞日斯 

克的時候倉促造好的。”5列車需要兩台引擎並備有武器、制服、氈靴 

以及隼備作為獎品發給作戰勇敢的士兵的手錶、雙筒望遠鏡、單筒望 

通鏡 ' 芬蘭刀 ' 鋼筆、雨衣和煙盒。車上有印刷室（其設備佔了兩節車 

廂）'電報站、無線電台、發電站、圖書室、宣傳鼓動隊、裝有卡車轎 

車和油罐的車庫、軌道維修隊、浴室以及秘書處。還有一支12人的衞 

幻負責尋找食物（野味、黃油、蘆筍）。供托洛茨基起居的那節車廂 

又長又舒適，以前是帝國鐵路大臣的。開會是在餐車。”6 士兵們從頭 

到腳都是黑色的皮革製品。那時候的托洛茨基，黑頭發，藍眼睛，穿 

看當兵的穿的無領短上衣（現在叫做沃日傑夫卡luMM ）。他在車 

上下了 2000多道命令，還寫了無數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是為列車的報 

紺《在路上》）寫的。颂整個內戰期間，斯大林實際上也在不停地奔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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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也有一輛列車，但是沒有廚子和速記員，也沒有印刷室。托希 

茨基的列車行駛了6.5萬英里* ，發起動員，加強紀律，鼓舞士氣。说列 

328 車還逐漸成為一支獨立的軍事部隊（參加過13次戰鬥），享有神話般的

地位。「列車到來的消息，」托洛茨基後來回憶説，「也會傳到敵人的敏 

線那裏。」甥不過，他的到來也意味着一連串的命令，而這些命令在下 

達時，別説是同當地的紅軍指揮員商量，往往就連通知都沒有。项 

托洛茨基發生衝突的，遠不只是伏羅希洛夫一個人。261 '

1919年7月3日，即鄧尼金下令向莫斯科進軍那天的一次充滿仇發 

的中央全會上，矛盾終於爆發了。竣此前斯大林一直在強烈要求融 

約阿基姆•瓦采季斯的職務。瓦采季斯是紅軍最高總司令，與托洛茨 

基關係密切。1919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彼得格勒戰線揭露了-起 

軍事專家的「陰謀」，促成了7月全會的召開。263就瓦采季斯而言，他對 

於不停地指控像他那樣的前沙皇軍官是破壞分子感到十分氣憤，但他同 

另一個前沙皇上校 ' 野心勃勃的謝爾蓋•加米涅夫（Sergei Kamenev,奥 

列夫•加米涅夫無關）也有衝突。加米涅夫是東方面軍司令，他想進入 

西伯利亞追擊正在撤退的高爾察克，可他的上司、有托洛茨基支持的瓦 

釆季斯，卻擔心會中圈套。托洛茨基撤銷了加米涅夫東方面軍司令的 

職務，但在其繼任者、一位前沙皇將軍十天內五次改變主攻方向後，他 

又同意讓加米涅夫官復原職。2“ （對於較大的戰略問題，托洛茨基後來 

承認，加米涅夫的看法是正確的。）現在，被撤職的成了瓦釆季斯。證 

據顯示，托洛茨基建議由米哈伊爾•邦契一布魯耶維奇接替瓦采季斯 

的職務，但他的建議未能通過。謝爾蓋•加米涅夫成了新的總司令灣 

與拉脱維亞人瓦釆季斯不同，加米涅夫是俄羅斯人，而且要年輕八歲。 

列寧也單方面徹底調整了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將其成員從大約15 

人驟減為6人，並將總部從謝爾普霍夫（在首都南面60英里t處）搬到 

了莫斯科，這樣，他就可以施加更有力的控制；他還把托洛茨基的幾 

個忠實支持者趕出了委員會。斯大林也被調整了出去。主席仍是托洛 

*編註•約10.4萬公里。

t編註：約9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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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基，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其他的還有謝爾蓋•加米涅夫、人稱謝爾 

蓋,古謝夫（Sergei Gusev）的雅科夫•德拉布金（Yikov Drabkin，他是加 

米涅夫的人，起初是斯大林的死敵）、伊瓦爾•斯米爾加（IvarSmilga， 

另一位拉脱維亞人）以及列寧的副手阿列克謝•李可夫。266由於爭奪總 

司令職務失利，再加上他自己主管的機構未經協商就遭到清洗，托洛茨 

基遞交了辭呈，要辭去在軍隊和黨內擔任的所有職務。7月5日，中央 

委員會拒絕接受他的辭呈。267

謝爾蓋•加米涅夫的晉升於1919年7月8日生效。2曲第二天，當時 

又回到前線（在沃羅涅日）的托洛茨基接到通知説瓦釆季斯已經被捕—— 329

距離這位拉脱維亞人從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手中挽救了布爾什維克政權將 

近一年時間。對斯大林的代理人伏羅希洛夫進行紀律處分的理由是正當 

的（拱手讓出哈爾科夫），逮捕托洛茨基的代理人瓦釆季斯的指控是含糊 

的：同白衞分子有勾結。瓦采季斯很快被釋放了，高層的某個人沒有讓 

斯大林的詭計得逞，但這是對托洛茨基的警吿。湖這可是奇恥大辱。270

托洛茨基盲歡把自己描寫成置身於這一切之外，就好像布爾什維克 

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沒有引起沒完沒了的誹謗和污蔑似的。有位契卡 

高級官員，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有一次到托洛茨基的裝甲列車 

上拜訪時私下裏吿訴他，斯大林「對列寧等人含沙射影地説，您在自己 

周圍聚攏了一幫人，他們都特別敵視列寧」。如果是斯大林，那他會馬 

上拉攏這位有權有勢並對自己抱有同情的契卡人員，可托洛茨基説，他 

非但沒有那樣，反而訓斥了明仁斯基。271就算如此，斯大林也不是唯 

一一個在暗中講托洛茨基的壞話，説前沙皇軍官準備帶部隊反水的人。 

奠斯科收到大量的吿狀信，狀吿陸軍人民委員為人傲慢、在軍事決策上 

把舊軍官的作用捧上天，這似乎暴露出他缺乏階級觀念。”2就連受到 

指控説有托洛茨基撑腰的那些沙皇軍官也對他非常不滿，因為他看不起 

他們的循規蹈矩，外加同他相比知識面比較狹窄。273由於列寧的緣故， 

1919年夏天的軍事危機讓托洛茨基的反對者從僅僅四個月前黨的第八 

次代表大會上的失敗中得到了補償；雖説有點兒晚，可列寧還是控制了 

中央委員會，哪怕不是為了使軍官們服從黨，至少也是為了肯定黨和軍 

官的雙重領導是革命的一項特殊成就。*但是，如果説列寧感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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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人民委員過於自我膨脹，那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也在繼續利用師 

機會表明，托洛茨基仍然不可或缺。例如在1919年，為了把心懷疑危 

的馬克西姆•高爾基爭取過來，列寧説，「再找個能用不到一年的嚇 

就組織了一支幾乎是模範軍隊並贏得軍事專家尊敬的人給我看看° * 

們有個這樣的人。严要是列寧在1919年7月讓斯大林那幫人完全冊 

托洛茨基，那另外一場戰鬥的結局，也就是對白軍內戰的結局，或飆 

不一樣了。276

托洛茨基趕往岌岌可危的南方戰線與鄧尼金對陣，因為謝爾養.

330 加米涅夫，帝國總參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制訂了一個計劃，治頓河向

察里津方向反攻，從側翼包圍鄧尼金並切斷他和他的主要根據地;醐 

的聯繫。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瓦采季斯主張穿過比較友好的頓滋 

克煤田（那裏不但工人多，鐵路也很發達），而不是穿過哥薩克的地盤 

——在那裏，紅軍的進攻會讓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居民團結起來。包掀j 

大林在內的政治局，支持謝爾蓋•加米涅夫的計劃。結果，在鄧尼金 

向前推進，進攻紅軍兵力空虛的莫斯科附近的中部地區時，他奪取了基 

輔，佔領了幾乎整個烏克蘭。10月13日，鄧尼金的部隊奪取了距離首 

都只有240英里*的奧廖爾 （約有從德國邊境到巴黎那麼遠，可以戦價 

國人對距離的感知）。1。月15日，政治局推翻了自己的決定，轉而麒 

一管有點遲——瓦釆季斯和托洛茨基原來的作戰計劃；斯大林此時 

也承認，托洛茨基的意見是對的。2〃經過奧廖爾北面的激戰，托洛枝 

基使數量是敵人兩倍的紅軍重整旗鼓，開始利用白軍戰線拉得過長等宛 

點。就在此時，尤登尼奇的部隊，1.7萬人加上6輛英國提供的坦克， 

從愛沙尼亞向彼得格勒方向推進，先後佔領了加特契納（10月16-17H） 

和彼得格勒郊外的皇村。天寒地凍再加上沒有糧食，讓彼得格勒的工 

人紛紛從閒置的工廠逃往農村，城裏的人口一下子從230萬減少到150 

萬。”8有名的工人階級的維堡區，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公社」，從6.9 

萬人減少到5,000人。切「一隊隊近乎衣衫襪樓的士兵，步槍用繩子徃 

*编註：約38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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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吊在肩膀上，邁着沉重的步伐，走在自己部隊的紅旗下，」一位親 

歷者在提到1919年的彼得格勒時説道，「那是一座又冷又餓，充滿仇恨 

和苦難的大都市。」28°列寧建議放棄這座從前的首都，那樣就可以把紅 

軍用來保衛莫斯科；他的建議得到了彼得格勒黨組織的首腦季諾維也夫 

支持。托洛茨基，還有斯大林，堅持認為應該竭盡全力保衞I■革命的搖 

籃」，如有必要，就進行街頭的肉搏戰。湘

關鍵時刻，白軍的「最高執政」、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拒絕承認芬蘭 

獨立，結果芬蘭領導人卡爾•曼納海姆拒絕為進攻彼得格勒的尤登尼 

奇提供軍隊和芬蘭的軍事基地，同時，協約國也拒絕提供支援。通托洛 

茨基趕往西北戰場——隨之而來的還有增援部隊，因為尤登尼奇部隊未 

能控制住鐵路線——抵擋住了白軍的攻勢。「托洛茨基來到前線的效果 

立竿見影：正常的紀律得以恢復，軍政機構也都動員起來迎接挑戰，J 331 

作為一名主要的政治委員，米哈伊爾•拉舍維奇（MikhailLashevich，生 

归884年）解釋説，「托洛茨基的命令清晰而明確，誰都不許例外，所 

有人都要全力以赴，準確、迅速地執行作戰命令，讓人感到有了堅定 

有力的指揮……托洛茨基清楚所有的細節，他把火熱的、永不枯竭的 

幹勁舆驚人的毅力投入到每一項工作中oj283尤登尼奇被打敗了，他的 

部隊被趕回到愛沙尼亞並被解除武裝、扣押起來。他本人則移居法國 

的里維埃拉。284鄧尼金雖然有9.9萬人的作戰部隊，但能夠召集起來作 

為先頭部隊向莫斯科方向發動進攻的只有2萬人，同時，由焚整個戰線 

拉得過長，從他們在庫班的根據地算起有700英里* ，因而在部隊向前推 

進的過程中，就暴露出很大的缺口。応在奧廖爾附近，鄧尼金孤注一 

擲進攻莫斯科、把戰線拉得過長的賭博也失敗了。次到1919年11月7 

0，即革命兩週年的時候，剛剛40歲的托洛茨基一下子取得了輝煌的 

勝利。同僚們用紅旗勳章，即蘇維埃俄國最高級別的國家獎章，來表 

彰他的裝甲列車以及他個人。據托洛茨基説，列夫•加米涅夫建議授 

予斯大林同樣的殊榮。「憑甚麼？」據托洛茨基説，米哈伊爾•加里寧

编註：約L12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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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反對。會後，布哈林把加里寧拽到一邊説：I■難道你還不明白？那 

是列寧的主意。要是別人有而他沒有，斯大林就活不下去。撕大林注 

有出席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慶祝儀式，而在宣佈授予他紅旗勳章的時 

候，幾乎沒有人鼓掌。托洛茨基受到熱烈的歡迎。287

白軍的失利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保住了。高爾察克在伊爾庫茨克（東西伯利亞） 

成了階下囚，未經審判就在1920年2月7日凌晨4時被行刑隊處決，他 

的屍能被踢下在安加拉河的支流烏沙科夫卡河的冰面上鑿岀的洞裏，那 

條大河成了這位上將的墳墓。颂「最高執政」是唯一被俘的白軍高級領 

導人。與高爾察克一同消失的還有帝俄的黃金。世界大戰前夕，沙皇 

俄國擁有大約800噸黃金，那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之一。1915 

年初，這批黃金從國家銀行的金庫疏散到喀山等地保管，但其中大部 

分都在1918年被捷克斯洛伐克軍團搶走。（托洛茨基槍斃了讓喀山和帝 

俄黃金落入敵手的紅軍指揮員和政委。）最後，這筆財寶輾轉落到高爾 

332 察克手裹一480噸金錠以及14個國家的金幣，價值超過6.5億盧布，

用了36節車皮運到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有傳言説，它被沉入貝加爾 

湖，也有傳言説，它被日本政府搶走了。涮實際上，高爾察克在他的 

幾次戰役中已經胡亂分發了近2億盧布的黃金，剩下的大多經符拉迪沃 

斯托克偷偷地連到上海银行，準備移居國外時再用。碰鄧尼金沒有為稱 

救高爾察克採取任何措施。他的軍隊在奧廖爾北面大敗之後就一路南 

撤。1920年3月，他們陸續來到克里米亞半島，收攏了大約3萬殘兵。 

鄧尼金被迫將指揮權交給彼得•弗蘭格爾男爵中將（Pyotr Wrangell， 

然後逃往巴黎。帶有德意志血統的弗蘭格爾男爵不久前還只指揮一個 

騎兵師。他是個瘦高個兒，很誇張地穿了一件切爾克斯卡（chMa）， 

即北高加索的那種黑色長袍，外面帶有兩個交叉的子彈袋。换了領専 

人，而且在克里米亞有（臨時）落腳點，可白軍還是完了。

針對白術運動這個最後的據點，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報吿説，將發 

佈命令」徹底消滅弗蘭格爾匪幫的軍官團」。命令發佈並得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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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肅清了克里米亞半島上的白軍軍官和留下的反間諜人員，除掉了 

30名省長、50名將軍、300多名上校以及同樣多的反間諜人員，總數達 

1.2萬人的白色分子」，紅軍指揮員被授予紅旗勳章/卯總的來説，對於 

這場紅白大戰，現在根本沒有可靠的傷亡數字。紅軍的陣亡人數估計 

高建70.1萬人；白軍陣亡人數從13萬到該數字的很多倍不等。&缺少 

可靠的數據本身就説明對陣雙方不但不把人命當回事，而且管理能力非 

常有限。

紅軍的勝利並不能説明它的戰略有多麼正確，相反，它犯了很多錯 

羨。”3贏得戰爭也不是因為情報。294取勝也不是因為後方的生產。為 

了恢復軍工生產和補給，布爾什維克成立了數不清的「中央」委員會， 

這些委員會又不斷改組，結果事情越來越糟。&他們以前嘲笑沙皇政 

府的補給問題，但沙皇國家裝備的軍隊是戰場上紅軍的十倍以上，而且 

沙皇國家還給紅軍提供了補給。舊政權積攢的1,100萬支步槍、7.6萬挺 

機槍和1.7萬門野炮，有20%至60%都在世界大戰中保存下來，而這筆 

巨大的遺產幾乎全部落到紅軍手裏。296 1919年，蘇維埃俄國僅僅製造 333

了46萬支步槍（相比之下，沙皇俄國在1916年生產了 130萬支）、152門 

野炮（1916年的產量是8,200門）和18.5萬發炮彈（1916年的產量是3,300 

萬發）。297 1919年，紅軍擁有大約60萬支能夠使用的步槍、8,000挺機 

槍和1,700門野炮。（由彼得大帝創建的）圖拉工廠每月大約能生產2,000 

萬發子彈，而紅軍的消耗是7,000萬至9,000萬發。观波蘭一位密切關 

注蘇俄事務的觀察家約瑟夫•皮爾蘇茨基（J6zef Pilsudski ＞我們會在下 

一章談到他）在1919年紅白大戰之前，正確地吿訴英國大使説雙方軍隊 

的質量同樣低劣，可紅軍還是迫使白軍撤往黑海方向。299

關鍵是，布爾什維克只需要守住陣地，而白軍則需要把他們趕 

走。削鐵路樞紐、軍需倉庫、兵營以及舊的沙皇軍隊的中央管理核心， 

都位於紅軍佔據的兩個首都和中心地區。301另外，能夠投入戰場的白 

軍士兵不到30萬（南方16萬，北方不足2萬，東方可能有10萬），而紅 

軍的作戰人員最多時達80萬。是的，1918至1920年，蘇維埃俄國作為 

動員對象登記在冊的人口——550萬，其中有40萬是所謂的勞動軍一 

可能有多達一半沒有報到或者是擅離部隊，但那些被徵召入伍的人並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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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叛逃到對方那裏，而是逃離了戰爭（尤其是在農忙季節）。並此外, 

紅軍可以得到補充，因為他們佔據的是俄國中心地區，擁有大約6侦0 

萬人口，其中大多是俄羅斯族，這一數量比歐洲當時任何一個國家的人 

口都多。白軍基本上是在帝國的邊疆區，控制的人口約有1,000薦，其 

中很多是非俄羅斯族。如至趙英、法、美的干涉，他們並沒有派岀足 

夠多的士兵推翻布爾什維主義，但他們確實派了軍隊，這一事實恰懺 

布爾什維主義的宣傳幫了忙。3M

紅軍的後方也保住了。許多人，尤其是政權本身，預計顛覆政框 

的力量會很強。1919年夏天，通過線人和仔細的檢查，契卡發現了- 

個叫做「民族中心」的地下網絡，成員包括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前政客 

和沙皇軍官，他們在陰謀策應鄧尼金。305列寧在得到消息後，指示阙 

任斯基I■要迅速、果斷地進行較大規模的逮捕」。306- 1919年9月23 0， 

契卡宣佈處決67名間諜和破壞分子。m兩天後，兩枚炸彈炸穿了期 

334 科黨部舞廳的窗戶，那是一楝兩層的大宅，位於列昂季耶夫巷，從前是

烏瓦羅娃伯爵夫人的，1918年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假政變失敗後，布 

爾什維克把它從後者手裏沒收了 ；來自莫斯科各區的大約120名共睇 

積極分子和鼓動人員被召集起來，參加揭露I■民族中心」的演講。據有 

些人的説法，列寧原計劃是要到場的（實際上沒去）。12人遇害（其中包 

括莫斯科黨組織書記弗拉基米爾•扎戈爾斯基［Vladimir Zagorsky） ）-55 

人受傷（其中包括布哈林）。契卡當即懷疑是白衞分子的報復，於是在 

9月27日宣佈，處決一些同「白衞分子陰謀」有關的人員。契卡很快登 

現，扔炸彈的罪犯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得到了一名熟悉這棟建築倩成 

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協助）。為了找出無政府主義分子藏身的地方， 

整個首都進行了大搜捕，同時還警吿工人階級保持警惕。308內部的大 

規模顛覆行動根本沒有出現。

紅軍的領專層也作出了貢獻，儘管其方式十分複雜。列寧一次也 

沒有視察過前線。他是在帝國參政院用地圖、電報和電話跟蹤晾解內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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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形勢的。翊他能夠保持克制，沒有擔任最高總司令，一般也不干涉 

制訂作戰計劃，不過還是犯了幾個最大的錯誤，或者説，對於這幾個最 

大的錯誤他難辭其咎。沒有誰把勝利歸功於他。但是有三個重大的時 

刻，可以從中感受到列寧在與白軍的鬥爭中起到的至關重要的領袖作  

用：從1918年切開始，他支持托洛茨基起用前沙皇軍官，包括高級軍 

官；1918年10月，他沒有讓托洛茨基取得對斯大林的決定性勝利；最 

重要的是，1919年7月，他也沒有讓斯大林取得對托洛茨基的決定性勝 

利。堀至菸托洛茨基，他的貢獻也很複雜。在插手軍事行動的問題時， 

他犯過錯誤，而且他的干預讓許多政委和指揮員十分憤怒，但他也使廣 

大指戰員變得有組織、有紀律、有鬥志。3"托洛茨基擅長鼓動，而且 

在這方面顯得十分突出，這一點雖然在內部招致怨恨，卻為政權提供了 

巨大的力量。皿斯大林的作用現在仍有爭議。他把察里津搞得亂七八 

糟，可有些重大任務，列寧仍然要派他解決（烏拉爾、彼得格勒、明斯 

克、斯摩棱斯克、南方）。真正的缺陷和瓶頸到處都是，但是在斯大林 

的報吿裏，很難把事實浦誇大其詞或捏造區分開來。每次在揭露反蘇 

維埃的「陰謀」時，每次在違背莫斯科直接下達的命令時，每次在指責 

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時，他都是滿腹委屈，覺得別人不理解自己，覺 

得別人中傷自己。然而，托洛茨基回憶説，他問過南方面軍革命軍事 335 

委員會的另外一名中央委員，要是沒有斯大林，他們能不能行。他得 

到的回答是：「不行，我不能像斯大林那樣施壓。产［•這種『施壓』的能 

力，」托洛茨基得出結論説，「正是列寧在斯大林身上很看重的。」一 

話裏帶刺，不過比較準確。"4

不過，説到底，白軍在政治上存在嚴重缺陷。火白軍根本沒有超 

出無政府主義軍閥的水平，甚至還趕不上魯登道夫將軍的佔領軍。捆 

在白軍的頭腦中，「政客」就是克倫斯基那樣的笨蛋和叛徒。3”高爾察 

克建立「軍事獨裁」，承認沙皇時代的國債和法律，譴責「分離主義」- 

下令把工廠還給它們的主人，把耕地還給貴族。3'8但政府根本不存在， 

不管是軍政府還是別的政府，因為軍官集團和政客集團都在忙於政治謀 

殺和假公濟私。3设「軍隊的組織渙散，」有觀察家在談到高爾察克糟糕 

的1919年攻勢時寫道，「最高司令部的無知而輕率的計劃；政府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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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和，以及野心勃勃、自高自大的傢伙當道；……社會中的恐慌、 

自私、貪污受賄和各種各樣可惡的事情。」”°尤登尼奇迫於英國的壓 

方，才在西北隨便成立了一個政府，製造出由君主派和社會主義者（孟 

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彼此間都不信任，更不用説信任君主派 

了）組成的意識形態怪物。鄧尼金的政治夢想是，超越不同政見，實行 

「臨時的」軍人統治；1917年的經驗讓他相信，在俄國，民主等同於無 

政府狀態（他説，立憲會議是在「普遍瘋狂的日子」出現的）°321鄧尼金 

的恩主英國的代表團在1920年2月對他説，「要是你到了莫斯科，那將 

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因為你身後的佔領區得不到鞏固」。辺只有弗 

蘭格爾——當時已經太晚一任命了幾個真正的平民部長，支持地方自 

治，正式承認從前帝俄領土上的各個分離主義政府，承認農民對於土地 

的所有權，但他的土地法令（1920年5月25日）要求耕者為他們已缠控 

制的土地向他的政府交税。口

. 缺少政府機構削弱了白軍的力量，而白軍在思想領域的失敗則讖I

一點變得更加嚴重。有效的赤色宣傳給白軍打上了軍事冒險分子、外 

國走狗和復辟分子的標記。白軍開展了他們自己的宣傳攻勢、閲兵儀 

336 式和有正教神父祈福的部隊視察活動。他們的紅、白、藍三色旗，即 

1917年之前的俄國國旗，上面常有正教聖徒的畫象，而其他的旗飄 

帶有骷髏圖案。白軍模仿布爾什維克的做法，也派出鼓動列車。但他 

們的口號一「讓我們成為統一的俄羅斯民族」一缺乏説服力。也在別 

的地方，比如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巴伐利亞、匈牙利和意大利，當左翼革 

命或微型革命爆發的時候，部分是受到布爾什維主義幽靈的刺激，這些 

地方開始右轉。實際上在整個歐洲，包括反對共產主義的社會民主嚣 

人在內，統治勢力仍然處於上風。顯然，政治結局的關鍵不在於戦爭 

期間的破壞、君主制的垮台、軍隊的嘩變、罷工、地方蘇維埃的建立， 

或者是左翼分子直接採取行動奪取政權，而在於有組織的右翼運動和可 

靠的農民軍隊是強是弱。寡不敵眾的白軍儘管徹底脱離了農民，a 

是指望民眾發起暴動，加入他們。地但是，與意大利、德國以及匈牙 

利的情況不同，白軍甚至沒有試圖在右翼民粹主義的基礎上，重新發起 

反左運動，他們中甚至沒能出現一個霍爾蒂那樣的人物。「在心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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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軍表現得就像甚麼事也沒發生一樣，然而他們周圍的整個世界已經坍 

塌了，」彼得•司徒盧威觀察到，「這種心理狀態仍然停留在從前那個 

已經不復存在的環境之中，沒有甚麼比這對『白衞』運動的傷害更大了 

……在革命中，只有革命者才能找到自己的路。」”6

公職人員坐天下

在為一次未能發表的講話準備的筆記中，列寧是這樣看待內戰的： 

［國內戰爭教育了和鍛煉了〔我們〕（鄧尼金等等都是很好的教員；教得 

很認真；我們所有優秀的公職人員3botn的都參加過軍隊）。」0列寧 

説得對。此外，威權主義不是副產品。工廠委員會、草根蘇維埃、農民 

委員會、工會以及群眾革命中其他組織的可悲命運，並不讓人覺得不可 

思議。在劇烈的「一體化」IGleic虹cbaltun© t過程中（正如一位研究布爾什 

維克早期國家建設的歷史學家給這種類似於後來納粹政權的過程所取的  

-個貼切的説法），布爾什維克竭力接管或鎮壓草根組織。琲就連許多 

當選的蘇維埃代表，也開始把經由選舉產生的草根機構看作行政管理的 337
障礙。但是，將常常採取獨立形式的基層政治表達列為打擊目標，都 

植根旖一些核心信念。列寧政權用來作為自己存在理由的，不是自由的 

最大化，而是生產的最大化。「無產階級專政，」就像托洛茨基大聲宣佈 

的，I■在生產資料領域的表現在於，廢除私有財產」——不是在於工人對 

工業的控制或者是採取其他方式參與決策過程。瑚管制（controle），俄語 

中吸收的一個法語詞彙，其含義從工人對工廠運營情況的自發控制，轉 

變為官僚機構對工廠和工人的控制。‘‘I這其中起推動作用的觀念是超越 

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而集中的國家權力是完美的工具。

行政機器從混亂中產生，反過來又製造混亂。大力推行層級制在 

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對規範化和可預測性的渴望。政權不但在治理方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24頁。

t認註：作為纳粹的術語，這個詞是指對德國社會中的方方面面實行強制的統一管理與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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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而且在自我管理方面，都在經歷一段艱難時期。在財政人民委員 

部，單是在1920年10月的一次內外勾結的劫案中，就有超過2.87億慮 

布不見了蹤影。以一個通過沒收建立起來的政權開始沒收它自己的明 

產了，而且從未停止。內戰結束時出版的城市指南《紅色莫斯科》的作 

者們評論説：「所有革命都有一個儘管短暫卻很醜陋的特點：各種各樣 

的惡棍'編子、冒險家以及純粹的罪犯紛紛登上舞台，他們懷着這樣 

那樣的罪惡目標依附於政權。他們對革命的危害巨大。」脂3然而，理想 

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界線往往非常細。革命是社會地震，是大地開 

裂，可以讓形形色色的新人湧現，擔任他們若非如此就得等上幾十年才 

能擔任、或者永遠都不可能擔任的職務。革命的使命是和他們對於自 

身命運的意識交織在一起的。

布爾什維克政變後，重建可以正常運轉的國家政權就成了頭等大 

事，這也是能讓布爾什維克黨人不至於「被拋到九霄雲外」的事情，但 

是，要供養那些受益者，需要耗費相當數量的國家預算，這還沒有把他 

們的假公濟私算進去。大約有5,000名布爾什維克及其家人在克里姆林 

宮和莫斯科市中心幾個最好的飯店住了下來。內戰期間，他們共同佔 

用了相當多的服務人員，消耗了相當多的資源。他們的住處一不僅僅 

是列寧的一要生爐取暖，儘管很難弄來燃料。在克里姆林宮內部， 

338 他們有託兒所、俱樂部、醫務室和浴室，以及一些「不對外公開的」中 

心，可以分發食品和衣物。（托洛茨基聲稱，1919年，他在人民委員會 

的「合作社」發現有高加索葡萄酒，想讓人搬走，因為嚴格説來，他當 

着斯大林的面對列寧説，酒是不許賣的，但據説斯大林反駁説，髙加索 

的同志沒有酒是不行的。）心相比於沙皇時代的皇室和高級貴族，布爾 

什維克的精英們得到的補貼，比如公寓 ' 別墅、小汽車 ' 食品，根本算 

不上奢侈，可是由於戰火的蹂跚與貧窮，這些福利就顯得特別突出和惹 

眼。现公職人員的特權成了一個痛點，其範时遠速超出了中央政權。 

［我們割斷了與群眾的聯繫，結果很難獲得他們的好感，」1919年7月， 

圖拉省的一名布爾什維克寫信對列寧説，「以前寫內那種同志般的精神 

徹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個人統治，黨的首腦掌管一切。 

受賄現象氾濫：要是不受賄，我們共產黛的幹部簡直活不下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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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中也有着充沛的理想主義，但「官僚主義」的迅速蔓延讓革命 

者感到震驚。粗俗、惡毒、推該、貪污公款、相互傾軋、爭奪權力的 

［官僚主義分子」突然間變得無處不在。337但這場革命的許多悖論之一 

在於，所有的「社會力量」，不管是異己的（資產階級、富農、小資產階 

級）•還是友好的（工人，有時也包括農民），都可以説是一個階級，唯 

獨當權的那個不能説是一個階級。

從象徵的角度講，紅與白的二元對立——布爾什維克黨人與其他所 

有人的對立，包括二月革命的發動者和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 

規定了新政權的性質。這一點在革命三週年紀念日那天（1920年11月 

7日）有着戲劇性的表現。當時，彼得格勒再現了「猛攻冬宮」的一幕， 

參與人數遠遠超過原本的事件，演出的有6,000至8,000人，觀眾10萬 

人。表演中，在那座巴洛克風格的大型建築前面，在世界上最大的公 

共空間之一的巨大廣場上，佈置了兩座大型舞台，一紅一白，中間有拱 

橋相連。晚上10時，號聲響起，宣吿行動開始，約500人的樂隊演奏 

了名為《羅伯斯庇爾》的交響曲，繼而是《馬賽曲》。泛光燈照亮了右側 

舞台，可以看到臨時政府、寶座上（！）的克倫斯基，還有部長、白軍 339 

將軍和有錢有勢的資本家。克倫斯基一邊指手畫腳，誇誇其談，一邊 

收受大袋大袋的金錢。突然，探照燈照亮了左側的舞台，那裏有一批 

剛剛下班 ' 精疲力竭的群眾，其中許多人都因為戰爭而變成了殘疾。

他們亂哄哄的，可一聽到有人喊「列寧」或高唱《國際歌》的旋律，就聚 

櫃在紅旗周圍，組成了一支紀律嚴明的赤衞隊。拱橋上，武裝鬥爭開 

始了，赤術隊在鬥爭中佔得上風。克倫斯基乘坐小汽車逃往舊政權的 

堡壘一冬宮，但赤衞隊還有觀眾們緊追不捨。他男扮女裝逃脱了，但 

群風對冬宮發起了「猛攻」。大約150盞大功率投影燈照亮了冬宮，透過

巨大的窗戶，可以看到一幅幅啞劇般的戰鬥畫面，直到所有窗戶 

的燈光都變成紅色。338只要對那種狂熱稍有質疑，就會像克倫斯基和 

其他溫和派社會主義者一樣，被歸為白色陣營，結果白色陣營的人數不 

斷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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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方面，壟斷性質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不但組成了國家，而且 

還因為大量吸收前沙皇軍官而變成了一個黨國。關於那些政治監察人 

員，托洛茨基解釋説，紅軍中的「政委制」，是「要充當腳手架的……我 

們會一點一點地拆掉這個腳手架」。切然而，不管政委們是如何頻繋地 

要求把自己撤掉，上述的拆除從來都沒有發生。相反，名為維亞切 

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中央黨務官員很快就在一本小冊子中吹噓，治理 

國家的任務使得蘇俄共產黨如何不同於其他政黨。在諸多創新中，他 

特意指出把政委安插到技術專家身邊的做法，而且不僅是在紅軍中，所 

有的經濟和行政機關都是如此。341黨國這樣的事物在沙皇俄國是不曾 

有過的。紅與專的二元並存，即便是在絕大多數國家官員、軍隊軍官 

和學校教員都成了黨員後，也會繼續存在，成為官員數量激增和浪費的 

又一根源。

傳統上認為，托洛茨基在俄國內戰中起到的作用比十月政變時繼 

要突出。在公眾的想像中，他無處不在，他的列車裝載的是紅軍和勝 

利。但是，人們長期抱有的那種看法，即托洛茨基要遠遠強於斯大 

林，並沒有相關事實可以證明。‘‘a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都非常 

激進，但是在前沙皇軍官問題上，斯大林推行的「無產階級」路線，微 

怒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憤怒又啟發了斯大林）。當然，斯大林不是 

340 排斥所有的軍事專家，他只是排斥「階級異己分子」。對他來説，階級

異己分子包括具有貴族血统的人和在1917年前就獲得高級軍銜的人， 

而托洛茨基也主張，不僅要培養初岀茅廬的新人，還要培養從前的士 

官。"3對此，托洛茨基聲稱，1918年，前沙皇軍官佔紅軍指揮和行政 

人員的四分之三，到內戰結束時，據他所説，他們僅佔三分之一。* 

然而，不管總數到底有多少，起用前沙皇軍官和其他領域的「資產階捌 

專家，都使得已經普遍存在的對於托洛茨基的負面看法聚集起來，緖 

果，在他立下赫赫戰功的內戰中一這比人們通常以為的要早很多一 

他已成為眾矢之的，成為那個他幫助贏得勝利的政權內部所普遍厭惡的 

對象。同時，斯大林在內戰中的角色一敲腦袋——相當重要，這T 

就連托洛茨基也是承認的。345 1918年在察里津那段時期——那時候的形 

勢無論是對於紅軍還是對於斯大林個人來説都極為艱難一~示着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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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日後的做法：用渲染「敵人」的陰謀和公開處決的辦法來加強紀律並 

赢得政治上的擁護。

托洛茨基是猶太人，但就像俄羅斯帝國中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以及 

革命者一樣，他是被俄羅斯文化完全同化的猶太人，而且他還有雙引 

人注意的藍眼睛，鼻子也不高，可他聲稱，他感到自己的猶太人身份 

是一種政治上的缺陷。農民當然知道他是猶太人。如在俄國的美國紅 

十字會負責人稱托洛茨基是「自耶穌基督以來最偉大的猶太人」。白衞 

分子的雜誌談的都是「布爾什維克的猶太佬政委」和托洛茨基領導的「猶 

太佬紅軍」。3" 1919年，托洛茨基收到一名朝鮮族俄共黨員的來信， 

其中提到有傳言説：「祖國被猶太政委們征服了。國家的所有災難都被 

歸咎於猶太人。他們説共產黨政權得到了猶太智囊、拉脱維亞步兵和 

俄羅斯白癡的支持。」列倫敦《泰晤士報》斷言(1919年3月5日)，猶 

太人佔據了蘇維埃俄國四分之三(！)的領導崗位。蘇維埃俄國的許多 

共產黨員把「斯莫爾尼」(Smolny)説成「西莫爾尼」(Shmolny，即Jewish 

中的l"sh_|)，把主席團(presidium)唸成「普列日蒂姆」(prezhidium〔Jew- 

sidium)) o 349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檔案中保存了一本1921年的德國畫冊， 

裏面有所有猶太而爾什維克的畫像，為那本書作序的是阿爾弗雷德• 

羅森1 (Alfred Rosenberg)。‘血農民們也知道他是猶太人。他在後來提 

到作為一個猶太人的自知之明，以説明他為甚麼在1917年拒絕列寧的 

建議，沒有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即政權警察)。351不過，他接受了讓他 341 
擔任的一些別的高級職務，而他的猶太人身份對於那些職務有多大的妨 

礙，現在還不清楚。高層當中，只有格魯吉亞人朱加施維里一斯大林 

夜有猶太血統。列寧外婆的猶太人身份那時沒人知道，但其他領導人 

是猶太人，這在當時眾所周知，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季諾維也夫出生 

時叫做「奧夫謝伊一格爾申•拉多米斯爾斯基」，用的是他母親的姓「阿 

普費爾鮑姆」；加米涅夫出生時叫做「列夫•羅森菲爾德」，父親是猶太 

人；他俑的妻子都是猶太人。352托洛茨基一勃朗施坦之所以成為眾矢 

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只因為猶太人身份。

潔註：1893-1946 •德國人，纳梓的意識形態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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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托洛茨基不同 > 斯大林從未在引人關注的爭論-比如布列斯特 

和約問題一中公然挑戰列寧，儼然與之平起平坐，激起他的憤怒。斯 

大林的確經常在政治上惹是生非。3“可是，對於斯大林為了震懾敵人 

和赢得工人的支持而濫用恐怖手段，列寧不會反感，因為作為二種給予 

政治教訓的方式，列寧提倡先開槍再問問題。（列寧支持托洛茨基槍斃 

逃兵的嚴厲措施，即使他們是黨員。）列寧也不傻：他看穿了斯大林的 

個性，以自我為中心，喜歡搞陰謀詭計，但列寧看重的是，斯大林既 

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又能辦事，適合需要全力以赴的革命性的階級鬥 

爭。在政權內部的各個小集團中，斯大林對於列寧的作用顯而易見。 

「身居高位的布爾什維克，」副貿易人民委員阿爾卡季•博爾曼（Arkady 
Borman）回憶説，「可以分為兩類：列寧的門徒和剩下的人。前者在都 

門內部的衝突中感覺到地位穩固、安全，並且總是佔據上風。」拟斯大 

林既是列寧小集團中級別最高的成員，後來又自成一派，而他那一派與 

列寧的一派在人員上有部分重疊。相對應地，托洛茨基一派與列寧的 

一派則不存在重疊，結果便成了那位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靶子。（野心勃 

勃的季諾維也夫有自己的小集團，在彼得格勒。）內戰期間，斯大林可 

以用向列寧求助的辦法，不聽命於托洛茨基，儘管後者的職務是革命軍 

事委員會主席。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時移勢易，輪到托洛茨基為了 

避免在黨內聽命於斯大林而向列寧求助了。斯大林的權勢擴張已經領 

先了許多，但其實還只是開始。



第九章

發現之旅

我對俄國瞭解很少。辛比爾斯克、喀山、彼得堡、流放，差不多 342 

就這樣I

——大约1908年在卡普里島，當有人談到俄國農村時列寧這麼回答。

見馬克西姆•高爾基回憶妹'

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孤立的存在是不穗固不牢靠的，因為資本主義國 

家威脅着它們的生存。第一、各蘇維埃共和國國防的共同利益， 

第二、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生產力的任務，第三、產糧的蘇維埃共和 

国给予不產糧的蘇維埃共和國必要的糧食幫助 這三者絶對要 

求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國家聯盟，這是免遭帝國主義奴役和民族 

應迫的唯一道路...

一—一以斯大林报告為基礎的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決議• 

二？ n , 1921年 3 月 15时*

潔註：《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偵〉（第二分冊）（人民出版社， 

1%4年版），第98-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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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內戰是在俄羅斯帝國這樣一個橫跨歐亞兩大洲，且成分極 

其複雜的國家爆發的。不過，從民族主義觀點來看，這個國家在治理 

上並未帶來特別困難的挑戰。帝俄過去根本沒有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這 

兩個「共和國」；嚴格説來，烏克蘭人甚至不存在（他們是「小俄羅斯 

人」）。誠然，過去帝俄支持兩個所謂的受保護國（布哈拉、希瓦）， 

芬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可帝國其餘部分卻被分成若干個總督轄區 

（gubemii）。後來，由於世界大戰、德國的軍事佔領和內戰，芬蘭、 

343 波蘭、立陶宛、拉脱維亞和愛沙尼亞紛紛獨立，紅軍沒能再次征服其 

中的任何一個。世界大戰、軍事佔領和內戰還催生了烏克蘭、白俄羅 

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它們倒是全都被紅軍再次征服 

了，但這些民族共和國仍然保留了國家的某些重要特徵。民族問題一 

下子成了中心問題。

世界大戰使政治景觀發生了無可挽回的變化。三個主要的陸上帝 

國都解體了，不過，跟奧匈帝國以及奧斯曼帝國不一樣，俄國死而復 

生，雖説不是全部，也不是以同樣的形式。讓俄國與眾不同的，並且 

在某種程度上把俄國內戰變成了成功收復從前帝俄領土戰爭的，是若 

干工具和觀念的結合：共產黨、列寧的領導（實際的和象徵的）' 布爾 

什維克後來才發現的聯邦制的辦法 ' 世界革命一不僅僅是俄國革命， 

它讓I■自決」成了一個靈活的概念一的幻想以及斯大林的謀略。帝俄 

的許多政治人物，從沙皇時代的右翼政治家彼得•斯托雷平等人到左 

翼的斯大林等人，再加上中間的立憲民主黨，都認為有必要採取地方 

自治和民族自治的形式，但必須是在一個強大的國家（萨泌湖mm湖 

領導下。3斯大林是如何得出上述結論的，這是他在內戰的艱難歷程中 

不太為人所知的方面；它也是布爾什維克的國家建設中令人費解的- 

大成就。

I■十月革命一開始，」列寧在1918年11月説道，「對外政策和國際關 

係的問題就成了我們最主要的問題。」'布爾什維主義不只是一項關烛 

,譯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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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設的事業，還是一種可供選擇的世界秩序。布爾什維克訴諸聯邦 

制，在向殖民地人民發出的響亮號召中，承認對蘇俄歐亞地區的各附屬 

民族擁有正式的繼承權。5國家結構、國內的少數民族政策、殖民地政 

策以及對外政策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作為俄國曾經的敵人，德國承認新的蘇維埃國家，但它後來垮掉 

了，而作為俄國曾經的盟友，英國和法國現在成了對手：它們承認阿 

塞拜疆、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這幾個新的獨立共和國，卻不承認蘇維 

埃俄國。但是大波蘭和大羅馬尼亞這兩個凡爾賽條約的大贏家，作為 

蘇俄最直接的對手出現在西側。在另一側，俄國從前的遠東地區正處 

焚日本軍隊的佔領下，這其中的原因部分在於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 

協請求日本出兵，參加計劃由11國的2.5萬名士兵組成的遠征軍，拯 344

教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並保衞西伯利亞的軍用倉庫。日本人起初拒絕武 

裝干涉俄國，但在1918年卻派出了比請求它派出的還要多的軍隊，目 

的除了反共，還想奪回歷史上失去的領土。日本在蘇俄遠東地區陷入 

了與眾多不同敵人的纏鬥，佔領軍增加到7萬多，引發了國內分歧， 

並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一約1.2萬人的死亡和近10億日元的軍費。不 

過，在美國人1920年撤出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後，日本人卻留了下來。& 

於是，日本、波蘭、羅馬尼亞和英國，聯手在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周圍形成了一個包圍圈，儘管如同我們將會看到的，由於再次征服 

了南高加索，蘇維埃革命在伊朗取得了短暫的突破，在蒙古取得了永 

久的突破。

到1921年，再次征服的戰爭的結局差不多明朗了。各蘇維埃共和 

國的總人口約有1.4億，其中俄羅斯人約7,500萬，而在6,500萬非俄羅 

斯人當中，操突厥語和波斯語的約3,000萬。在蘇維埃國家的總人口 

中，農民在1.12億左右。民族問題實際上也是農民問題，他們在俄國 

歐亞地區每一個民族中都佔絕大多數。

紅軍戰勝白軍的基礎不在農民本身，而在共產黨員。71919年清黨 

時，記錄在案的黨員有將近一半被開除；1920年新一輪的清黨中，超 

過四分之一的黨員被踢了出去，但黨還是在不斷壯大。8黨從（1918年3 

月的）34萬人擴大到內戰結束時的70萬人，紅軍中的黨員數量也從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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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發展到30萬人。農民不起決定作用，可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要佔到 

紅軍士兵的四分之三，儘管往往並不是出於自願。農民士兵經常帶着 

槍擅離職守。他們也使用獵槍和土法製造的武器。1920至1921年，在 

烏克蘭，在伏爾加河流域、頓河流域和庫班河流域，在坦波夫省和沃 

羅涅日省，尤其是在西西伯利亞，至少有20萬農民拿起武器反抗布爾 

什維克的苛政，紅軍在1920年9月開始復員也為暴動增添了新的力量。 

政權的回擊非常殘酷，但它也作出了重大讓步。1921年，農民迫使列 

寧結束徵收制，而列寧則迫使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所謂的新經濟 

政策，允許農民出售他們種植的大部分糧食。沒收行為並未停止

345 個建立在階級鬥爭的思想和實踐基礎上的國家，需要時間來適應新經濟 

政策。但是在歐亞地區的大部分地方，內戰帶來的不僅是布爾什維克 

的壟斷性的黨國，遗有承認民族身份的聯邦，以及合法化的市場（這要 

感謝與之同時的農民革命）。

I■萬花筒」根本不能形容歐亞地區內戰的複雜多樣，尤其是在1920 

至1921年。歐亞地區需要從地理上去理解。在俄語中就如在德語和英 

語中一樣，「歐亞」這個詞出現於19世紀晚期，指歐洲加上亞洲，但是 

在20世紀初，其含義變成了與兩者截然不同的神秘的事物/ 一小群別 

岀心裁的知識分子，他們因為革命而流落國外一而且恰好是烏克蘭 

人、波蘭人和立陶宛人，突然宣稱從地理和種族構成上來説，已瓦解的 

俄羅斯帝國融匯了東方基督教和草原的影響，形成了一種新的超越性的 

综合體。「俄羅斯人以及那些屬於『俄羅斯世界J各個民族的人，既不是 

歐洲人，也不是亞洲人，」這些逃往西方的流亡者在其宣言《到東方去） 

（1921）中寫道，I■正與我們周圍的本土文化和生活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我 

們，毫不羞愧地宣佈説，我們是歐亞人。」"他們的歐亞是從莫斯科實 

行統治的，經濟上自給自足，政治上民有（demotic，屬於人民所有»但 

和民主不同），據説是某種類似於交響樂的統一體。”就像我們將會看 

到的，同時也像斯大林充分認識到的一因為他當時正在處理多樣性問 

題一沒有甚麼觀念比這更荒謬了。斯大林欽佩大俄羅斯民族和俄羅斯 

工人階級，而且他一貫主張中央集權和黨的統治（即階級）高於民族利 

益，但他也承認，必須因應不同的民族創造出新的吸引力和制度。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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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在民族問題上的核心觀點是語言平等和行政管理的本土化。“當 

炉俄共企圖通過接納民族國家，來得到本地人的擁戴，而這件事的另 

项就是，這些國家中有民族傾向的共產黨人獲得了實現自己抱負的手 

段。要是真的如同僑民們幻想的，存在一個「歐亞人」綜合體，那斯大 

林的一生就會簡單許多。

俄國內戰相當於某種「發現之旅」，雖然與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以 

及瓦斯科•達伽馬不同，俄國內戰中的航海者並未越過真正的海洋。 

-群令人眼花繚亂的人物在舞台上飄然而過：波蘭元帥約瑟夫•皮爾 

蘇茨基和波蘭布爾什維克約瑟夫•溫什利赫特(JozefUnszlicht)；留着八 

字鬍的紅色哥薩克首領謝苗•布瓊尼(Semyon Budyonny)和亞美尼亞騎 

手'人稱加伊•德米特里耶維奇•加伊(Gai Dmitrievich Gai)的蓋克• 

布日什基揚(Haik Bzhishkyan)，他是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的親密戰友；兩位鍵鞄穆斯林共產黨人、彼此都想置對方 346

死地的薩希卜•加列伊•賽義德一加利耶夫(Sahib Garei Said-Galiev)

和米爾賽義德•蘇丹一加利耶夫(MirsayetSoltangaliev) ＞以及巴什基 

爾非共產黨人艾哈邁德—扎基•瓦利季(Akhmetzaki Validi)，他阻截 

了蘇丹一加利耶夫的辘鞄帝國主義；丹増(Danzan)和蘇赫一巴托爾 

(SQkhbaataar)，兩位蒙古民族主義分子，他們相互合作，直到後來拔刀 

相向；想讓波斯擺脱外國影響的溫文爾雅的米爾扎•庫丘克汗(Mirza 

Kuchek)，還有在德黑蘭領導右翼分子暴動的冷酷的禮薩汗(Reza)；人 

稱薩法羅夫(S血ov)的白俄羅斯猶太人、在突厥斯坦擔任委員的格奧 

爾吉•沃爾金(Georgy Voldin) ,以及拉脱維亞人、老派的契卡人員雅 

科夫•彼得斯，他在突厥斯坦差點兒毀掉偉大的無產階級指揮官米哈 

伊爾•伏龍芝的事業；農民叛亂的領袖亞歷山大•安東諾夫(Alexander 

Antonov)及其布爾什維克對手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一奧弗申柯 

(VladimirAntonov-Ovseyenko) ＞後者攻佔冬宮並逮捕了臨時政府成員， 

卻無力平息坦波夫農民的怒火；強調工人作用的兩位布爾什維克亞歷山 

大•施略普尼柯夫和亞歷山德拉•柯倫泰，他們是共產黨的黨內反對 

派領袖；有民族傾向的烏克蘭共產黨人米科拉•斯克雷普尼克(Mykola 

Skrypnyk)以及格魯吉亞共產黨人菲利普•馬哈拉澤(PilipeMakharad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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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杜•姆季瓦尼(Polikarp "Budu" Mdivani)；容易被人遺忘的駐守喀琅 

施塔得要塞的前沙皇少將亞歷山大•科茲洛夫斯基(Alexander Kozlovsky) 

和不易被人遺忘的前沙皇哥薩克軍官、波羅的海地區的德意志人、想 

要繼承成吉思汗事業的羅曼•馮•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男爵(Roman 

vonUngern-Sternberg)。可主要人物，甚至比列寧還重要的主要人物' 

卻是那位格魯吉亞人，他在民族問題上是斯托雷平轉世。斯大林追求 

的是國家主義議程，想把保留宏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和容許民族差異結合 

起來，並毫不留情地打擊分離主義，儘管他無論是在長相還是在事實 

上，都是典型的邊疆地區的人。‘4

民族問題在內戰中始料未及的重要 ，性，讓斯大林得以大權在握，並 

同列寧建立了緊密的工作關係。兩人常常受到堅決反對民族主義的強 

硬派布爾什維克和具有民族傾向、反對中央集權的布爾什維克的夾擊， 

於是，他們試圖實行一種切實可行的聯邦制，既合乎馬克思主義原則， 

又考慮到現實狀況與地緣政治要求。15

意外的聯邦主義者

347 1917年的政變有四個口號：和平、土地、麵包，還有民族自決，

但民族自決的觀念長期以來讓左翼分子傷透了腦筋。「工人的民族性不 

是法國的、不是英國的、不是德國的民族性，而是勞動……」馬克思在 

早年寫道，「他的政府不是法國的、不是英國的、不是德國的政府，而 

是資本。他的領空不是法國的、不是德國的、不是英國的領空，而是 

工廠的領空。J &但馬克思在晚年因為「愛爾蘭問題」而改變了自己的 

立場；第一國際的綱領含有自決權。"卡爾•考茨基的文章〈現代民族) 

(1887)成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首次重大嘗試，它闡明了如下正統觀點： 

資本主義的商品關係造就了民族，而民族將會隨着資本主義一起消失 

(這篇文章在1903年被譯成俄文)。1908至1909年，羅莎•盧森堡柢

譯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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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她也認為資本主義催生了 

民族主義，分裂了國際無產階級，把他們跟統治階級捆綁在一起，但 

她認為除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其他人沒有自決權——這樣的立場在 

使用多種語言的東歐，對於專注於階級問題的左翼來説很有吸引力。“ 

後來在奧匈帝國出現了一種對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奧匈帝國的奧 

托•鲍威爾等人提出了一個詳盡的綱領，主張與地域無關的「民族文化 

自治」，試圖把民族問題同階級問題調和起來。'9斯大林的文章〈民族 

問題和社會民主黨〉（1913），反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用資產階級的 

民族（文化）代替階級鬥爭的企圖（盧森堡主義）。例如，他質問穆斯林 

地主和毛拉們憑甚麼代表勞苦的穆斯林講話，並且指出，許多所謂的 

戊化」（宗教、搶婚、罩面紗）都是要廢除的。斯大林具體針對的目標 

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民族文化自治」在高加索引起的反響（饒爾 

丹尼亞和格魯吉亞孟什維克）。他堅持認為自治只應是區域性的他就 

是説，不能擴大到祖國領土之外的國民）。不過，最後他也承認，民族 

主義有助於爭取到容易受民族主義訴求影響的工人，從而為解放全世 

界無產階級服務。2°列寧——斯大林反駁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曾 

被諛認為是受他之託——抨擊的對象是盧森堡，1914年她在日內瓦俄 

僑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民族主義不屑一顧。21列寧區分了壓迫 

民族的民族主義和被厘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比如愛爾蘭人的事業，那對 

馬克思產生過影響），部分贊同自決權，而且與只出於策略考慮的斯大 

林不同，他還出於道義和政治的考慮：被壓迫民族勞苦大眾的解放。” 

在列寧看來，一個人不能既主張社會主義又主張帝國主義（大國的民族 348

W）。

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相關著述就是這些，彼此口誅筆伐：以正統派 

考茨基（主張多數主義的德國公民）、強硬派盧森堡（被德國同化的波蘭 

人）' 溫和派鲍威爾（主張多元民族主義的奧匈帝國臣民）為一方，以斯 

大林（被帝俄同化的格魯吉亞人）和列寧（主張多數主義的俄國臣民）為 

另一方。在俄國內戰的現實背景下，這些思想成了一個更大的戰場。

布爾什維克的成員體現了帝俄極為突出的多民族特點（就像本書按 

照原文給出的人名所證明的），但這些布爾什維克也是被徹底俄羅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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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像他們的名字更典型的拼法所表明的）*。不過，他們認識到俄羅斯 

民族與俄羅斯帝國是不一樣的。托洛茨基是個俄羅斯化的猶太人，他從 

十分消極的文化角度描繪了俄國，認為俄國人民需要「與亞細亞方式' 

與17世紀、與神聖的俄羅斯、與聖像和蟬螂的徹底決裂」。珥列寧猛烈 

抨擊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認為那是一種特別的罪惡，這種罪惡「使他們 

〔勞苦大眾〕腐化墮落，鮮廉寡恥，讓他們習慣於壓迫異族人民，習慣 

於用一些貌似愛國的虛偽言詞來掩飾自己可恥的行為」，不過，他也承 

認，在俄羅斯族人當中可能會出現一種大眾化的民族主義。24斯大林過 

去激烈地批評過俄羅斯化。「呻吟叫苦的有俄國境內被壓迫的各民族和 

異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鄉土而其神聖情感蒙受傷害的波蘭人和芬 

蘭人，歷史賦予他們的權利和自由都被專制制度蠻橫地踐踏了。」他用 

格魯吉亞文在《鬥爭報〉上寫道（1901年11-12月），「呻吟叫苦的有经常 

受迫害受侮辱的猶太人，他們甚至被剝奪了其他俄國庶民所享有的微不 

足道的權利，即隨處居住的權利、就學的權利、供職的權利等等。呻吟 

叫苦的有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以及其他民族，他們被剝奪了開辦 

本族學校的權利、在國家機關中工作的權利，他們不得不服從專制政權 

所瘋狂推行的、可恥的、壓迫少數民族的俄鎏斯化政策。」％但斯大林很 

快就放棄了這種格魯吉亞民族主義立場，還在1904年9月的《無產階级 

鬥爭報》上否認民族•特性或民族精神的存在。26到1906年，仍用格魯吉 

亞文寫作的他認為，民族自治會把「我國〔格魯吉亞〕與俄羅斯割裂，卻 

與亞洲的野蠻落後聯繫起來」。27因此，列寧反對俄羅斯沙文主義，而斯 

大林則擔心除俄羅斯人之外的其他民族的落後狀態，並開始把俄羅斯人

•编註：在原書中，非俄鎏斯人的名字是按照其原有的拼法-例如，斯大林是格魯吉亞 

人，其姓氏「朱加施維里J在書中按照格魯吉亞語拼作FJughashviliJ。如果用俄羅斯化的折 

法，是「Dzhugashvili」，後者是英文世界更常見的拼法。也可參看作者在（參考文政〉中的 

説明。

t果乳•《文學與革命〉（劉文飛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第80頁；托洛茨基用聖偉 

與蟬螂來指代傳統的俄國。

t譯註：《列寧全集》第26卷，第111頁。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7-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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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護作用視為提升其他民族的手段一這樣的想法可能和他在俄羅斯 

正教學校的經歷有關。28事實證明，這種差別非常重要。

憑藉其格魯吉亞人出身和1913年的文章，斯大林成了黨內核心集 349

囲中公認的民族問題專家，是決定蘇維埃國家結構的最重要的人物。

首屆布爾什維克政府設立了一個由他領導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這一 

戰決非偶然。29俄羅斯帝國在戰爭與革命中的瓦解，造成了一種極其特 

殊的局面。革命的倖存者突然發現，廣闊的俄國歐亞地區只有很少的 

無產階級，或者根本就沒有。為了尋找同「世界帝國主義」以及「反革命」 

作鬥爭的盟友，黨不得不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沒有工業的地區，甚至 

是的確存在無產階級的地區，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建立暫時的 

同盟。首先在這方面作出努力的是波蘭語地區：早在1917年11月，為 

了招募波蘭共產黨員並讓波蘭繼續留在蘇維埃俄國，民族事務人民委 

員部就成立了一個負責波蘭事務的下屬機構，儘管政權當時根本沒有 

控制任何波蘭領土，而且世界大戰的各交戰國已經不斷加碼，許諾讓波 

蘭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監督波蘭蘇維埃化計劃的是斯大林的副手、波 

蘭人斯坦尼斯拉夫•佩斯特科夫斯基。他那頑固的盧森堡主義觀點只 

是加劇了波蘭左翼力量的分裂，造成了地方蘇維埃同各地波蘭人的委員 

會之間的摩擦。*事態的發展表明，波蘭不僅是一個民族，它本身就是 

-個地緣政治要素。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成立了一些下屬機構，分別 

負責立陶宛、亞美尼亞、猶太人、白俄羅斯等等的事務，但民族事務人 

民委員部和斯大林的注意力特別集中於俄國歐洲和亞洲部分的穆斯林地 

區，集中焚尋找聽話的穆斯林合作者。負責穆斯林事務的下屬機構成 

立了，但其領暨人想要解決的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一個把從前沙皇俄國 

幾乎所有的穆斯林都包括在內的「自治的」鍵鞄里亞。為了維持某種政 

治控制，斯大林起初在1918年5月對大糙鞄里亞計劃是支持的，但很快 

就加以阻撓，認為它危險，與布爾什維克的壟斷格格不入，對爭取非轆 

/穆斯林的忠誠是有害的。31雖説斯大林對俄國的歐洲和亞洲部分十分 

熟悉，但對問題的認識也有個過程。

作為斯大林的主要工具，聯邦制在布爾什維克當中起初幾乎沒有人 

支持。在美國革命中，聯邦主義者是那些支持強勢的中央政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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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革命中，為了反對絕對主義國家，聯邦主義者想要削弱中央權 

350 力。對排斥聯邦制的馬克思產生影響的是法國人的理解。（無政府主義 

分子贊成寬鬆、分權和聯邦制。）处列寧曾經寫道（1913）:「馬克思主義 

者當然反對聯邦和分權」，同年，他在一封私信中進一步解釋説，他「在 

原則上反對聯邦制」，因為「它削弱經濟聯繫，它對一個國家來説是不合 

適的形式」。如斯大林在1917年3月發表了〈反對聯邦制〉，認為「聯邦 

制在俄國不會解決而且不能解決民族問題，它只能用堂吉訶德式的掙扌L 
來扭轉歷史車輪，把民族問題弄得錯綜複雜起來」。叫可車輪已經扭轉 

了，而且很快。1918年，掌握了權力的斯大林承認聯邦制一不是沙皇 

時代的強迫的統一，而是「俄國各民族和各部落勞動群眾的兄弟般的自 

願聯合」一必要的，但只是臨時措施，是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土 

1918年4月1日，蘇維埃俄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匆匆拼湊起來，斯大林 

是唯一在人民委員會兼職的成員；他寫的提綱成了7月3日公佈的文件 

草案的基礎，並提交中央委員會批准。在7月4至10日的蘇維埃代表大 

會上，該憲法得到正式通過一大會是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莫斯科發 

動準政變期間召開的。*蘇維埃俄國正式成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 

埃共和國（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 RSFSR） 0 37 1"聯邦J 

這個詞出現在憲法標題和最初的原則中'但是沒有出現在具體説明治理 

機制一聯邦如何實踐——的文本中。％儘管如此，在組成俄羅斯社會 

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大部分「自治」實體迅速落入白軍和其他反布 

爾什維克力量手中之後，蘇維埃俄國仍然是一個聯邦。

在布爾什維克方面，為聯邦制提供基本理論依據的是斯大林。按 

照他的看法，聯邦制需要有一種辦法，把許多民族的人民融為單一的 

一體化國家。I■在那些居民文化落後的邊疆地區，蘇維埃政權遠沒有能 

夠成為這樣的人民政權。」他在《真理報》上寫道（1918年4月9日）。他 

認為布爾什維克的任務是通過建立「地方學校、地方法院、地方行政機

•譯註：《列寧全集》第46卷，第380頁。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7頁。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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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地方政權機關、地方社會政治機關和教育機關」，並「保證在社會 

政治工作的各方面有使用地方的、為邊區勞動群眾所熟悉的語言的充 

分權利J ＞讓群眾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斷絕聯繫。3外換句話説， 

斯大林的理解是不僅僅提供指導：儘管大俄羅斯擁有更高級的文化並 

對各族人民伸出援手，各族人民仍需要使用當地語言的教育和宣傳， 351

需要參與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在這裏，共產黨明白了過去的俄國正 

教傳教士在帝國邊遠地區弄明白的道理：必須使用帝國的各種地方語 

言來教授《聖經》，那樣才會讓異教徒去閲讀並皈依基督教。共產主義 

也是如此。這不是正教傳教士對布爾什維主義產生直接影響的問題 ， 

而是在類似環境中採取了類似辦法的問題。4°斯大林表現得就像實際上 

的傳教士。

黨內民族問題的首次大討論發生在1919年3月黨的第八次代表大 

會上。大會還再次肯定了任用沙皇軍官的做法。這種任用必須要有政 

委，結果便固化了黨國二元結構。在民族問題上，布哈林、皮達可夫 

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在大會上要求採取盧森堡主莪的強硬立場（取消民族 

自決的口號）。41聯邦制畢竟是孟什維克、崩得分子、亞美尼亞達什納 

克囂人和烏克蘭非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分子的主張。列寧回答説，民 

族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擺在那兒，不承認不行」。42表決結果承認， 

民族主義是一種「必要的惡」，列寧的主張獲得了勝利。大會甚至把自 

決原則寫進了共產黨的綱領中，儘管它沒有採用斯大林的表述（「勞動 

群/的自決」），而是主張抱着「歷史觀點和階級觀點」的自決。實際 

上，斯大林對於這一表述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它意味着，如果一個民族 

從資產階級民主制轉變為蘇維埃民主制，那麼無產階級就是那個應該獲 

得自決權的階級，但要是從中世紀制度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制，那「資 

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就可以參與到政治聯合中。妇但第八次代表大會 

影窖最為深遠的是在決議中嚴格確認了黨的非聯邦性質。［■俄共及其領 

專機關的一切決議，黨的各個部分（不分其民族成分）必須無條件地執

潔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69、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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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行。」該決議寫道，I■烏克蘭、拉脱維亞、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享有 

黨的區域委員會的權利，完全隸屬俄共中央。广*就這樣 ，第八次代表 

大會在保留了聯邦國家的同時，進一步確認了黨的非聯邦性質。換句 

話説，聯邦制必須從屬於「無產階級」。

東歐的霸權

352 從1795年到1918年，波蘭是不存在的。約瑟夫•皮爾蘇茨基（生

於1867年）出身貴族，同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一樣畢業於維爾諾中 

學，曾是一名主張波蘭獨立、反對沙皇統治的政治恐怖分子，站在刖 

國一方參加過世界大戰，但因拒绝向德國宣誓而被關進監獄。1918年 

II月8日，也就是在距離簽訂停戰協定還有三天的時候，德國人把觥 

了 ；他沒有像一年前的列寧那樣返回彼得格勒，而是乘列車返回華沙。 

當波蘭在被瓜分123年之後重新出現在地圖上的時候，其遲界還不龍 

定。六種毫無價值的貨幣逮在流通，更別提還有分屬三個已經不存在 

的帝國（奧地利 ' 德意志和俄羅斯）的官僚系統；犯罪、饑餓和斑疹傷 

寒到處肆虐。"藉助談判，新的國家元首皮爾蘇茨基不僅讓德國的其他 

部隊撤出了魯登道夫控制的地區（許多部隊都把他們的武器留給了波商 

人），攫讓德國衞戍部隊撤出了華沙。他還成立了一支專門從事值察和 

破壞活動的部隊，叫做I■波蘭軍事組織」，並在法國的幫助下，開糊 

湊起一支軍隊。I■從下到上，差不多一切都需要重建」，剛剛從德國戰係 

營放出來充當教官的法國人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寫道。"從 

1919年初開始，為了反擊有撅張主義思想的布爾什維克和地方民族主 

義分子，臨時拼湊的波闌軍隊佔領了過去由沙皇統治的白俄羅斯、立岡 

宛和烏克蘭的部分領土，包括加利西亞的油田。"到1919年秋天，波 

蘭人主動提出，願意為英國拿下莫斯科，投入的軍隊是50萬人，每天 

的開支計劃在60萬至100萬英鎊；結果誰都不戚出這筆錢（英國人仍在

譯註：《侏聯共產黛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编〉（第一分冊），第5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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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鄧尼金）。481919年12月，皮爾蘇茨基試探了巴黎的態度，看能否 

支持波蘭人對布爾什維主義發動一場大的攻勢；法國覺得波蘭有望成為 

抵護凡爾賽秩序的東方堡壘，但它只是作了模稜兩可的答覆。49蘇俄人 

也向法國發出呼籲，並幻想能從魯登道夫周圍的圈子得到德國軍方的幫 

航打擊波蘭人。釦到最後，波蘭和蘇維埃俄國很大程度上都靠自身的 

力貴打了一場戰爭。

1919至1920年的波蘇戰爭反映的是相鄰國家的一連串邊境武裝衝 

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是因為特蘭西瓦尼亞，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是因 

為里耶卡（舊稱阜姆），波蘭和德國是因為波茲南和波美拉尼亞，波蘭 

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因為西里西亞。特別是大羅馬尼亞，因為君主制原 

封未動，成了蘇俄西南邊境一個新的大國。但華沙和莫斯科的衝突更 

大，是爭奪東歐霸權的全面戰爭，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時期的局勢353 

産生了深刻的影響。5,它對布爾什維克的國內政治也產生了深刻的影礬。

沙俄時期，流亡在外的列寧和皮爾蘇茨基都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 

的克拉科夫生活過，而且是同一時期、同一街道。甚至在導致列寧哥 

哥被處死的那場暗殺亞歷山大三世的陰謀中，皮爾蘇茨基也被捕了。 

醍，曾是歐洲最大國家的波蘭一立陶宛聯邦（1569-1795）與世界歷史 

上最大的國家俄羅斯帝國，二者在版圖上的重合啟發了兩種相互競爭的 

帝國主義。以上台後，列寧和皮爾蘇茨基彼此都向對方提出了基本屬於 

馱的和平倡議，一邊野心勃勃，一邊聲稱自己是在採取防禦性的軍事 

行動。列寧把「資產階級的」波蘭看作是反對凡爾賽秩序的重要革命戰 

場：要麼充當協約國干涉社會主義俄國的跳板一這是必須防止的，要 

麼成為布爾什維克在德國發動革命的走廊。”作為社會民主黨人和波蘭 

民族主義者，皮爾蘇茨基現在添加了元帥頭銜，他要的是一個疆域縮小 

的俄國和一個大波蘭一與白俄羅斯、立陶宛一起組成一個由波蘭主導 

的「聯邦」，並與小的、獨立的烏克蘭結盟。54

歷史上屬於烏克蘭的地方曾在不同時期 ' 以不同的方式屬波蘭一立 

蜿聯邦和帝俄的一部分。1918年，它從三個陸上大帝國的解體中看到 

了自己的機會，但與波蘭的情況不同，凡爾賽的決策者拒絕承認烏克蘭 

观立。德國的傀儡政府、布爾什維克俄國和波蘭，再加上鄧尼金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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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往往，但是在那些競相提出的對主權的聲索中，農村地區對於任何 

想要成為统治者的人來説»都是無法治理的。1920年4月，被罷免的身 

克蘭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人西蒙•佩特留拉（Symon Petliura）—岫醐 

的「督政府」控制了很小部分烏克蘭領土，而他本人則在華沙避難f 

與皮爾蘇茨基訂立了被稱為華沙條約的軍事同盟。為了在反抗布爾什絶 

克、爭取烏克蘭獨立的鬥爭中得到波蘭的援助，佩特留拉放棄了對似 

利沃夫/利維夫為中心的）東加利西亞的領土要求，並因此而受到那裏 

講烏克蘭語的多數派嚴厲指責。波蘭民族主義分子根本就反對烏克間的 

存在，面對他們的鼓噪，皮爾蘇茨基認為，波蘭軍隊不可能在廣関的房 

克蘭的全境都駐軍，而且考慮到俄羅斯帝國主義的歷史，「要是烏克間 

不獨立，波蘭也絕對獨立不了」。同時，他代表波蘭對西部擁有大量莆 

354 烏克蘭語人口的地區提出了領土要求。"後者包括他的故鄉維爾諾僵

爾納/維爾紐斯，而立陶宛和白俄羅斯也想得到那裏。此外，波蘭人已 

經佔領了明斯克，而白俄羅斯甚至某些立陶宛人也對那裏提出了偵土要 

求。（白俄羅斯在鼎盛時期包括帝俄的格羅德諾、維爾纳、明斯克、莫 

吉廖夫和維捷布斯克幾個省；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在格羅德諾省。）

在莫斯科，在那些有待考慮的重大問題中，為了讓蘇維埃俄國先 

慶祝列寧的50歲生日，推遲了原定於1920年4月22日的反波蘭示威活 

動。政權的兩份主要報紙幾乎都用來專門給布爾什維克領袖祝壽了， 

托洛茨基 '季諾维也夫、布哈林和斯大林都寫了頌詞，熱情讚揚列寧浦 

滅了敵人。"但是在4月23日政權開會時，斯大林竟然斗瞻談到了赡 

犯過的政治錯誤，包括他嚷嚷着要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前發動十月放 

變，當時人們沒有對他的要求讓步。斯大林説：「他微笑着，狡黠顾 

着我們説：「是的，恐怕是你們對列寧並不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諛。“ 

同一天，列寧向波蘭發岀和平倡議，表示願意割讓整個白俄羅新和 

烏克蘭大部。*該倡議讓波蘭軍隊要是再向東推進就成了無端的侵略。 

如果皮爾蘇茨基接受列寧的和平倡議，那波闌元帥要麼會在布爾什維克

潔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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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兑現承諾時揭穿它的騙局，要麼會無需動手就把波蘭邊界東移很 

多。皮爾蘇茨基沒有接受列寧的和平倡議，而是在4月25日擲出鐵骰 

子，派遣大約5萬名波蘭士兵開進了歷史上屬於烏克蘭的地方——這樣 

傲據説是為了搶在布爾什維克發動攻勢之前先發制人。*在烏克蘭民族 

主義武裝的協助下，皮爾蘇茨基的軍隊於1920年5月7日佔領基輔，並 

宣佈從俄國的壓迫下解放了烏克蘭。事實上，布爾什維克為了點燃俄 

国人反抗波蘭人的熱情並保存紅軍的實力一紅軍當時正在向北方集結 

一未經戰鬥就放棄了這座東斯拉夫人的母城。

從皮爾蘇茨基向東進軍的行動中，列寧看到的不是彌賽亞式的波 

黄民族主義運動，而是世界帝國主義的詭計，所以在布爾什維克的宣 

傳中，這成了一場階級衝突。「聽着，工人們，聽着，農民們，藕着， 

红軍戰士們，」托洛斯基宣稱，「波蘭貴族（讪妬）和資產階級已經向 

我們發動了戰爭……消滅波蘭資產階級。在它的屍體上，我們已經和 

波蘭工農結成了聯盟。」60但托洛茨基本人私下警吿説，不要指望波蘭 

工人會發動聲援性的起義。6, 一直關注着這個民族主義政權的斯大林也 

初步表達了自己的懷疑。他在《真理報》上寫道（1920年5月20日和26 355

0），鄧尼金和高爾察克沒有「自己的」後方，與之相比，［■波蘭軍隊的 

後方是單純的，民族方面團結的……當然，波蘭後方在階級方面不是 

單純的……但是，階級衝突還沒有達到使民族一致的感情被衝破…… 

的程度。「在波蘭人當中，民族感情勝過了階級感情，不可思議但卻是 

真的。雖然有一點斯大林是同意列寧的：他也認為有協約國在為波蘭 

虜腰。62皮爾蘇茨基魯莽的進攻乍看起來確實像是有這麼回事。而且英 

國陸軍部最後給皮爾蘇茨基送來了步槍和大炮；這些槍炮是前一年訂下 

的，但是在新的背景下，看上去就像是英國在支持波蘭「入侵」。實際 

上，法國人還有英國人都對皮爾蘇茨基1920年春天向東發動的攻勢非 

常不滿。

不管這場衝突是民族內部的衝突、民族間的衝突還是階級衝突，它

,潔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6-2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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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世界大戰在軍事上的餘波。世界大戰期間，為同盟國作戰的波蘭 

人可能有800萬；在沙皇軍隊中作戰的有200萬。63波蘭人此時仍舊穿 

着奥地利或德國的制服一他們在上面別了一個白鷹徽章。許多在西媒 

做了戰俘的波蘭人穿的是法國制服。紅軍士兵有許多穿的是沙皇軍隊 

的制服一除了帶有紅星的尖帽子，他們還在衣服上繫了一根紅帶子。 

有些波蘭人也穿着從前沙俄的制服。

至於戰場，它就像一個三角形，三個角分別是西面的華沙、北面 

的斯摩棱斯克和南面的哈爾科夫。普里皮亞季沼澤在三角形的裏面 ， 

這就意味着要是向西推進，只有走這個森林密佈的沼澤地區的兩側 ： 

北面的斯摩棱斯克一維爾諾一格羅德諾一華沙一線（它反過來就是拿 

破侖進軍的路線），或者是南面的基輔一羅夫諾一盧布林一華沙一線 

（蘇俄人把它交給了西南方面軍）。兩條線最終匯合在一起，但它們在 

後方缺少一個基地或指揮中心，這就使紅軍的行動變得複雜了。“但波 

蘭人長驅直入，打到基輔，使自己遠離家鄉，戰線拉得過長，很容易 

遭到反擊。俄方在戰場上做岀改變，投入T1919年秋天為對付哥薩克 

而成立的第一騎兵集團軍。這些哥薩克紅軍的首領是謝苗•布瓊尼， 

一個高大威猛的騎手，過去是沙皇軍隊的軍士長，因作戰勇敢而得到 

過聖格奧爾吉勳章。伏羅希洛夫是第一騎兵集團軍的政委，這意思是 

説，他們上面的庇護者是斯大林。他們的數量增加到18,000人，都是 

356 些從前的哥薩克、游擊隊和土匪。他們中有一些年輕的指揮官，比如

格奥爾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 »生於1896年）和謝苗,鐵木辛禺 

（Semyon Timoshenko »生於1895年）。托洛茨基像他一貫的那樣表現得 

十分傲慢：在視察了這支騎兵部隊後，這位陸軍人民委員把它稱為- 

幫由啊特曼首領」率領的傢伙，還説「他指向哪裏，那幫人就會打鲫 

裏：今天為紅軍打仗，明天為白軍打仗」。65但是，布瓊尼和他那為對 

付可怕的哥薩克白軍騎兵而成立的軍隊，1920年2月在東南方向的新屡 

西斯克把鄧尼金的軍隊趕進了大海。他們的策略是，把高度的機動性 

與巨大的規模結合在一起:先是試探敵人的弱點，然後把所有的兵力集 

中起來，直插敵人的後方並大肆破壞，給敵人造成恐慌，使他們不得 

不後撤，接着便施以兇猛的襲撃，讓後撤變成一場潰敗。為了從新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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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克趕到西南前線，紅軍的第一騎兵集團軍騎着馬向西走了750多英 

里…1920年5月底，波蘭情報人員從飛機上發現了紅軍騎兵的戰馬在 

鉀腸起的漫天塵土。67

在紅軍騎兵橫掃烏克蘭之前，1920年4月29日，紅軍最高總司令 

阙蓋•加米涅夫寫信給列寧，請求讓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擔任 

邮戰役的戰場總指揮。68圖哈切夫斯基不僅僅是貴族，他的家族世系 

可軸到12世紀曾為基輔羅斯大公效力的一個神聖羅馬帝國貴族。他 

&拇親是農民。1914年，他以班級第一的成績畢業於亞歷山大軍事學 

灘進擇了謝苗諾夫近衞團，那是帝國兩個隸屬於宮廷的、歷史最悠久 

也最負盛名的近衞團之一。「他是一個體形很匀稱的青年，相當傲慢， 

此得自己天生就是幹大事的」，有朋友回憶説。的另一位同班同學回憶， 

罔哈切夫斯基對低年級生顯得很霸道，I■大家因為害怕，都想躲開他J。 

儷説三個由他訓練的學員自殺了。）”世界大戰期間，圖哈切夫斯基在 

1915年6月被德軍俘虜，成了 5,391名被俘的俄軍軍官之一。與很快逃 

也的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將軍不同，圖哈切夫斯基在鳶尼黑外面的英 

戈爾施塔特戰俘營（戴高樂也關在那裏）受了兩年半的折磨。就在布爾 

fl•維克奪權的前幾天，他設法回到了俄國，很早就自願加入紅軍，甚至 

入了窮（1918年4月）。71 1918年夏天，白軍在辛比爾斯克俘虜了他，但 

年軽的布爾什維克積極分子約納瓦•瓦列伊基斯（Jonava "'losir Vareikis） 

救了他。” 1918年夏天，圖哈切夫斯基在辛比爾斯克（列寧的故鄉）大 

敗白軍；1919年，他又在烏拉爾山區取得勝利，把高爾察克的軍隊趕 357 

到西伯利亞，其殘部後來在此地被殲滅。”到1919年12月他在總參軍 

事學院發表講話，扼要介紹「革命戰爭」理論的時候，已是公認的紅軍 

最高指揮官。1920年春，他的聲名更加顯赫，當時他作為高加索方面 

軍司令，幫助擊潰了鄧尼金的軍隊。1920年他27歲，和他的偶像拿破 

命進行傳奇般的意大利戰役時的年齡相同。基輔落到波蘭人手裏的那 

個星期，他趕到斯摩棱斯克的西方面軍司令部，開始集結力量準備對西 

北方向實施重大打擊。

,编註：75。英里約L20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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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前沙皇軍官亞歷山大•葉戈羅夫（Alexander"Yegorov > 1883年 

出生）一五金工人、中校，曾經從伏羅希洛夫手中接管並丢掉了察里 

津，然後又把奧廖爾丢給了鄧尼金，但接着就發動了戰績輝煌的反攻 

— 任了西南方面軍的最高指揮官，而斯大林剛剛被任命為那裏的委 

員。西南方面軍的任務包括剿滅克里米亞的弗蘭格爾白軍殘部，但現在 

還要承擔反攻波蘭的任務。1920年6月3日，斯大林打電報給列寧，要求 

要麼同弗蘭格爾立即達成停戰協議，要麼就全力猛攻，迅速將其粉碎。 

列寧驚駭地寫信給托洛茨基（「這顯然是空想」）。托洛茨基十分惱怒： 

斯大林繞過他這個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直接找了列寧。「您的進 

攻克里木的建議事關重大，」列寧承認，「我們必須……極慎重地加以考 

慮。」在弗蘭格爾問題上並沒有立即做出決定。6月5日，布瓊尼的騎 

兵在烏克蘭突破了波蘭人的防線。「我們已經拿下基輔」，6月12日，托 

洛茨基興奮地説道。他還説：I■撤退的波蘭人破壞了客運和貨運火車站、 

電廠、供水網以及弗拉基米爾大教堂。」他建議公開這些罪行，在國際上 

對波蘭人施加壓力，不讓他們在撤退時破壞更多的基礎設施。”與此同 

時，推進中的紅軍劫掠和凌辱他們在途中遇到的一切：教堂、店舗 '住 

宅。「紅軍士兵光®I後留下的記號，」有作家解釋説，「一般都是屎，拉在 

家具上 ' 畫上、床上 ' 地毯上、書上 ' 抽屜裹、盤子上的屎° J76

1920年6月24日，斯大林在哈爾科夫西南方面軍司令部，向一份 

報紙公開表逢了對波蘭戰役作戰目標的懷疑。「其中一部分人不滿足技 

前综的勝利，叫喊「向華沙進軍J；」他説的顯然是針對圆哈切夫斯基， 

「另一部分人不滿足於只是防衞我們的共和國，使它免受敵人進攻，做 

358 慢地説，只有打到『紅色蘇維埃華沙」，他們才能罷休oj77t但是，這樣 

的懷疑消失在連戰連捷所帶來的過度樂觀的情緒中。「工人革命的戦士 

們！」7月2日，圖哈切夫斯基在斯摩棱斯克的西方面軍司令部發佈的一 

道由西方面軍兩名委員伊瓦爾•斯米爾加和約瑟夫•溫什利赫特聯会 

簽署的命令中説，「報仇的時候到了。我們的戰士正在從整條戰線上發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398-399頁；克里木即克里米亞。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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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進攻……那些參加戰鬥的戰士們粉碎了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尤登尼 

奇……讓受帝國主義戰爭蹂蹒的土地見證革命怎樣用血向舊世界及其 

走桐清算舊帳吧……世界革命的命運將會在西方決定。在波蘭白軍的 

另一邊 > 是通向世界大戰的道路。在我們的刺刀上，我們會為勞苦大 

眾帶來幸福與和平……向維爾納、明斯克和華沙——進軍！ J78

八天後，布瓊尼在南方徹底趕跑了波蘭軍隊，佔領了皮爾蘇茨基在 

烏克蘭戰役發起點羅夫諾城的司令部以及該城極富象徵意義的凡爾賽飯 

店。W （列寧喜歡指責波蘭是凡爾賽條約的「私生子」。）紅軍現在打到了 

布格河畔，那條河是大部分波蘭語地區和大部分烏克蘭語地區粗略的分  

界箱"雖然圖哈切夫斯基已經下令向華沙進軍，但紅軍方面的戰略仍 

然沒有確定。托洛茨基、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和拉狄克一在柏林的 

監獄裏關了一年剛剛回來，人們覺得他對波蘭事務十分瞭解——認為進 

攻華沙不會成功，除非波蘭工人階級發動起義，而那種可能性很小。81 

斯大林在《真理報）（1920年7月11日）上公開警吿説：I■在弗蘭格爾的 

危險還沒有消除以前,，就説『向華沙進軍」和一般地説我軍的勝利是鞏 

固的，那是可笑的° J82*然而，就在那天，明斯克被圖哈切夫斯基指揮 

的軍隊攻陷。波蘭政府再次向協約國求援。法國政府雖然還在對皮爾 

蘇茨基的魯莽感到生氣，可還是建議展開反布爾什維克的行動；英國在 

7月11日向布爾什維克遞交了由外交大臣寇松勳爵簽署的照會，建議在 

西部地區按照有利於蘇維埃俄國的領土狀況停戰，在克里米亞（弗蘭格 

爾的避難所）與弗蘭格爾停戰並設立中立區，同時嚴厲警吿説，不要越 

界進入I■人種學意義上的」波蘭領土。照會想把波蘇邊界定在布格河以 

東大約50英里的地方（實際上就是1797年普魯士與帝俄的邊界線）；日 

後這條邊界線被稱為寇松線。83波蘭人大為震驚：英國人似乎是放棄了 

破波關人視為「歷史上就屬於他們的」祖產（不管在1920年的時候，生 359 

活在那裏的是甚麼人）。84對列寧來説，這就像是英國人想要按照處理 

直布羅陀的方式兼併克里米亞半島，從而用一把白色波蘭那樣的匕首指

講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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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赤色的蘇俄；7月12至13日，他敦促斯大林「猛烈加強攻勢」。85-

戰場上的勢頭有助於實現列寧的願望：第一騎兵集團軍已經推進到 

波蘭境內。在布瓊尼的一個騎兵師，有個來自敖德薩市區的小伙子名 

叫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生於1894年），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後 

來他利用自己的日記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説，收在《紅色騎兵軍〉裏，把 

他們的殘暴行為變成了詩。86圖哈切夫斯基在北方同時進行的推進也是 

由騎兵打頭。那是人稱加伊-德米特里耶維奇•加伊（生於1887年）的 

蓋克•布日什基揚領導的第三騎兵軍。他出生在波斯的大不里士，父 

親是亞美尼亞人，母親是波斯人，他們是從高加索移民過去的，但是在 

1901年又回到梯弗利斯。加伊在世界大戰中為俄國打過仗。按照第- 

騎兵集團軍的模式組建的加伊的第三騎兵軍，雖然兵力只有前者一半， 

而且也沒有一座巴別塔來讓它的功績永垂不朽，但其覆蓋範圍和推進速 

度卻是布瓊尼騎兵軍的兩倍，而且面對波蘭人集結的主力，他們反覆实 

破對方的戰線。加伊本人的馬上技藝比不上布瓊尼，但令人恐怖的載 

術卻和布瓊尼不相上下，而且他更勝一籌的地方在於知道如何把騎兵用 

作步兵前面的突擊力量。“（這將是歐洲歷史上最後一場倚重騎兵的重 

要戰爭。）列寧迫不及待地指示為了簽訂條約正在和立陶宛民族主劉 

子談判（條約在7月12日簽訂）的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所 

有這些讓步都不重要……我們必須佔領和蘇維埃化……我們必須確保 

我們首先要把立陶宛蘇維埃化，然後把它還給立陶宛人。_T事實上， 

加伊把波蘭人趕出了維爾諾/維爾納，並於7月14日搶在立陶宛民族主 

義分子前面進入了該城。盼次日，加伊得到了他的第二枚紅旗勳章。90

7月14日，謝爾蓋•加米涅夫向陸軍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建議，不管 

政府對待寇松照會的立場怎樣，既然波闌人在逃跑，「繼續軍事行動對 

於開始和談是比較有利的」。"兩天後，中央委員會集中討論了寇松照 

會等議題；斯大林是唯一缺席的政治局委員，當時他在哈爾科夫的西南 

方面軍司令部。托洛茨基力主談判，理由是紅軍和國家已經因為戦爭 

譯註：《列窜全集〉第49卷，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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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待疲力竭。92但大多數人都支持列寧的意見；"疆絕協約國的調停，想 

戦展開軍事行動。以7月17日，列寧打電報給前線的兩位最高委員斯 

大林和斯米爾加（西方面軍），誇口説他的政策勝利了，並指示他們「迅 360 

II執行命令，發動猛烈攻勢」。*加伊的部隊在7月19日佔領了格羅德 

謂。為全面瞭解戰局，紅軍最高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抵達西方面 

軍在明斯克的新司令部；大約在7月22日午夜，他命令圖哈切夫斯基務 

必在1920年8月12日之前佔領華沙，也就是説，距離紅軍發動此次戰 

役只有六週時間。95

列寧是靠譴責「帝國主義」戰爭上台的。要是他接受寇松照會作為 

簽訂和平協議的基礎一不管是出於他本人的意願，還是因為發生了其 

度無從想像的事情，使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聯起手來，以他們有根有據 

的懷疑向政治局施壓一 K波蘭人也會被迫很不情顺地接受寇松照會。 

抓樣一來，烏克蘭、白俄羅斯大部和立陶宛就會交到蘇俄手襄。列寧 

&有那樣做，而是夢想着點燃整個歐洲的革命烈火。他擲出了鐵段子。

列寧的狂想

7月23日，莫斯科成立了一個由少數波蘭布爾什維克組成的「波関 

革命委員會」，其中包括兩名契卡人員捷爾任斯基和溫什利赫特。同一 

天，斯大林的西南方面軍將其作戰方向從盧布林一華沙突出部調整為 

更南面的利沃夫/利維夫，那是加利西亞東部的首府。"這樣做的原因 

部分在於北方的突出部攻勢進展十分順利。此外，東南歐的大國大羅 

馬尼亞的軍隊已經鎮壓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佔領了過去屬於沙俄 

的比薩拉比亞並和蘇俄軍隊發生了衝突；斯大林想要震懾羅馬尼亞軍 

欧。"托洛茨基也擔心羅馬尼亞會發動進攻，因為紅軍已經越過寇松 

提。因此，佔領利沃夫/利維夫可以保障蘇俄與羅馬尼亞接壤的側翼安 

全，為列寧打算在中歐進行的進攻性的、由軍隊來實施的革命化過程 

提供一個基地。為了讓英國人承認蘇俄而正在倫敦談判的列夫•加米 

徨夫，寫信給列寧要求趕緊佔領利沃夫/利維夫，因為寇松已經承認它 

是俄國的，而且它是通往匈牙利的門戶。北7月23日，列寧寫信給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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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輕率地談到蘇維埃化要一直進行到意大利半島的目標：I■季諾維也 

夫、布哈林和我還認為，應該立刻在意大利發動革命……匈牙利應該 

蘇維埃化，或許還有捷克和羅馬尼亞。」斯大林遷就了列寧的意見，第 

二天從哈爾科夫回答説，「不在意大利鼓動革命」簡直是「犯罪」，「我仍 

361 需要在帝國主義把它的破馬車一點一點修好……並發起決定性攻殽 

前就起鎧上路。」斯大林還説波蘭實際上已被I■打敗」。"

全速前進：7月30日，在北方的斯摩棱斯克一華沙一線，波蘭革 

命委員會把總部設在一座徵用來的貴族豪宅中，從那裏可以俯瞰比亞意 

斯托克城，而城裏的大多數居民恰好都講意第緒語。心這幾個外來的 

波蘭布爾什維克在此宣佈，他們是社會主義波蘭的「臨時」政府。'"當 

地政府和社區組織被解散。工廠、地主財產和森林被宣佈「國有J。店 

舖和倉庫（多數為猶太人所有）遭到搶劫。皿「為了你們的自由和我們的 

自由！」波蘭革命委員會的宣言宣佈。血8月1日，圖哈切夫斯基的幾 

個集團軍突破波蘭人的防線，佔領了極富象徵意義、距離華沙只有120 

英里’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他的突擊式進攻一其目的在於施加 

軍事和心理壓力一正在把敵人包圍起來，而加伊也在右翼躍進，以 

殲滅任何撤退的波蘭士兵。加伊的騎兵很快就衝到華沙西北的托偷附 

近，距離柏林只有150英里十，但是他接到命令，不要越過德國後界。职 

與此同時，向前推進的紅軍不得不靠搶掠來補充給養，而且其人員也在 

逐渐减少。I■有些人赤着腳，其他人绑着樹皮裹腿，還有人穿的是某種 

橡膠製品J，有觀察家在談到紅軍的普通士兵時説。波蘭小鎮的一位堂 

區神父一他不太支持蘇俄——在談到紅軍入侵者的時候表示：I■一看 

到這群忍饑挨餓、衣衫襪樓的烏合之眾，就不禁心生憐憫。」'”此外， 

固栽的圖哈切夫斯基一發覺冒進使得自己的左翼嚴重暴露，就和飜 

蓋•加米涅夫採取補救措施，準備向北急調葉戈羅夫和斯大林的西南 

方面軍部隊，把它們交給圖哈切夫斯基指揮。他但是，哗備把西南方 

而軍的力量調給西方面軍沒能實現。

,编註：约193公里。

t蜩註：約24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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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在快速向前發展，這時是否還應該不価困難繼續猛攻，布爾什 

维克對此有了分歧。英國政府威脅説要武力干涉或制裁布爾什維克， 

於是，8月2日，政治局（在斯大林缺席的情況下）討論了與I■資產階級 

波制達成和平協議的可能性。但對於列寧來説，波蘭問題和克里米 

亞問題差不多，它們是以倫敦為首的世界帝國主義的兩個立腳點。所 

以，現在作出的決定是，戰鬥會繼續下去，但應該把西南方面軍分成 

不同的部分，一部分轉歸南方面軍（對付弗蘭格爾），其餘的則併入圖 

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軍（對付皮爾蘇茨基）。然而斯大林和葉戈羅夫不 362 

同意。8月3日，列寧給斯大林寫道：「我不十分理解，為甚麼您對劃 

分戰線不滿意。講講您的理由。」列寧最後堅持要求「儘快消滅弗蘭格 1
副。S第二天，列寧徵求斯大林的意見。「坦率地説，我不知道您為 j

息麼需要我的意見」，斯大林不耐煩地回覆説（8月4日），並表示|■波蘭 B

已被削弱，需要喘息的時間」，不能由和談來提供這個喘息的時間。進 ；
攻波蘭雖然不是他的主意，可現在正在進行。皿8月5日，中央委員會 g

召開全會，再一次支持政治局的決定，繼續展開軍事行動；謝蘭蓋• ；

加米涅夫傳達了命令。109 户

但是，斯大林手下準備北調的主力部隊、此時已傷痕累累的布瓊 >

尼第一騎兵集團軍被包圍在遠離華沙的利沃夫/利維夫。他們在8月6 5
日突出重圍，但據説是「精疲力竭，無法移動」，想要休整幾天以恢復 ；

元氣。此外，布瓊尼想再次包圍並佔領利沃夫/利維夫。而且葉戈羅 1

夫和斯大林一他們該去同弗蘭格爾作戰一實在不想把他們的寶貝騎 

兵讓給圖哈切夫斯基。山8月7日，列寧打電報給斯大林，説有關繼續 

對波蘭展開軍事行動一事，「您對弗闌格爾的勝利將有助於消除中央內 

部的猶豫，」但他又説，「許多事情還取決於華沙及其命運」。'"t 8月10 

日，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逼近華沙郊區。m把布瓊尼派去同圖哈切夫 

斯基會合似乎沒有必要。第二天，列寧再次打電報給斯大林：I■我們已 

经獲得巨大的勝利，如果再擊潰弗蘭格爾，就會得到全勝……請你們

•潔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482口 - 

t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4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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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盡一切努力，無論如何在這次突擊中全部收復克里木。現在一切都 

決定於此。『戚8月11日和12日，加米涅夫再次下令，要求西南方面軍 

的部隊把作戰方向從利沃夫/利維夫改為盧布林。1,5斯大林公然抗命， 

沒有理睬謝爾蓋•加米涅夫（關於盧布林）的命令和列寧（關於弗闌格爾） 

的指示°

斯大林當時在想甚麼？托洛茨基後來推測説，由於圖哈切夫斯基即 

將拿下華沙，那斯大林至少想要得到利沃夫/利維夫，所以，他「是打 

他自己的戰爭」。”可是，不管斯大林如何好面子，那時不拿下利沃夫 

/利維夫似乎是愚蠢的。蘇俄的報道把西方面軍向華沙的輝煌進軍説成 

是獨自進行的，給西南方面軍的調令幾乎沒有意義，布瓊尼等人能不能 

363 及時趕到華沙附近，沒甚麼區別（紅軍方面此時預計會在8月16日左右 

佔領波蘭首都）。'踞再説，為了獲得革命的跳板，列寧當初是同意斯大 

林去佔領利沃夫/利維夫的。不過，謝爾蓋•加米涅夫在8月13日那天 

再次下達調動部隊的命令。”9斯大林和葉戈羅夫回覆説，他們的部隊已 

準備就緒，要攻打利沃夫/利維夫，「不可能」改變作戰任務。⑵8月14 

日，為了當面澄清此次爭端，斯大林被召到莫斯科。（最終在8月20日 

那天，布瓊尼很不情願地放棄了圍攻利沃夫/利維夫——這是一個戰略 

失誤，結果僅僅是今天被調往一個方向，明天又被調往另一個方向。尸 

但最令人感到好奇的一點是，圖哈切夫斯基接到命令，不要直接進 

攻華沙，而是兜了一個圈子，到華沙的西北方向。其中部分原因是為 

了切斷協約國從但澤和波蘭走廊給波蘭人的補給，但主要逮是為了把窟 

些地方交給德國。從政治上來説，德國在憎惡共產主義和為對付波間 

而尋求國際援助之間搖擺不定。一名波闌官員評論説，德國政府「不可 

能將其以消滅波蘭為目標的對外政策，與在很大程度上由對斯巴達克同 

盟起義的恐懼主導的國內政策調和起來」。"事實上，德國政府一心想 

重新劃定經界，但只能依靠和平手段，而在所有可以借用的力量當中， 

偏偏紅軍打算自願恢復1914年的德國繼界一為的是給凡爾賽秩序玫 

譯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笫4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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紂擊。前線的紅軍指揮官甚至吿訴德國觀察員，他們準備同德國一 

起向法國進軍o 123

列寧在想甚麼？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在有關波蘭軍事行動 

的關键決策期間，列寧一直在歡欣鼓舞地忙於共產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 

會；岀席大會的代表有二百多人，遠遠多出之前1919年3月成立大會上 

的那一點人。”4到達彼得格勒的時候一G是社會主義首次取得突破的 

地方一也們在斯莫爾尼的「大廳」中受到盛情款待，並和工人一起參加 

了遊行，然後在從前的股票交易所看了一場古裝戲，表演者有幾千人， 

戲名叫《兩個世界的壯麗景象》。列寧在大會的開幕講話中預言説，凡 

甫赛條約會遭遇與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相同的命運。"5當代表 

們來到莫斯科繼續開會的時候，據説布爾什維克當局召集了那個紅色 

首都的25萬名工人去歡迎他們（參加歡迎儀式的工人是有報酬的，然後 

舸以到食堂參加小型宴會）。”6大會在從前的弗拉基米爾大廳繼續進 

行，那是這座中世紀的克里姆林宮的覲見大廳。（代表們住在傑洛沃伊 

德沃爾〔Delovoi Dvor〕，那裏以前是莫斯科的商務大飯店。）列寧的《共 

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寫於1920年4月，6月用俄文發表，7 364 

月用德文、英文和法文發表；代表們人手一冊，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 

義者幾乎都成了它的批評對象。更直接的是，大會會議是在一幅超大 

的波蘭地圖下召開的。一有消息傳來，紅軍的進展情況就會標到這幅 

地圖上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列寧在7月23日的電報中對斯大林 

興奮地談到，要打過波蘭去，還説「共產國際的形勢非常好」。⑵

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之前，剛剛舉行過一些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反 

對在朝鮮和中國的殖民主義，同時，雖然除了俄國，代表人數最多的是 

德國、意大利和法國，但和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相比一陶它的 

亞洲代表還不多，只有中國和朝鮮的少數流亡者——第二次代表大會的 

亞洲代表至少有30人。列寧強調説，「現在全世界已經劃分為兩部分＞ 

-部分是為數眾多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數幾個擁有巨量財富和 

強大軍事實力的壓迫民族」，"而蘇維埃俄國正在領導着這場鬥爭。在共 

,譯註：《列寧全集》第39卷，第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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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他沒有明説的是，從1917年起就已經是他盟友的德 

國，應該幫助粉碎世界帝國主義和凡爾賽秩序。

圖哈切夫斯基之所以輕兵冒進 > 要為德國收復但澤和波蘭走廊，原 

因就在這裹。在列寧的鼓動下，圖哈切夫斯基在華沙北面的部隊孤軍 

深入，沒有後備力量，而且左翼完全暴露（左翼離華沙最近）。他只能 

假設或者説寄希望於正在撤退的皮爾蘇茨基不會重新集結力量。皮爾 

蘇茨基把所有的波蘭軍隊都撤到華沙的各個出入口，雖然讓圖哈切夫斯 

基的冒進變得更加容易，但也爭取到時間。不過，這位波蘭元帥後來 

聲名掃地：他在1914年前導致自己的政黨陷入分裂，他在世界大戰中 

的軍團遭到拘押，他對烏克蘭的入侵造成了對波蘭的入侵。協約國當 

時已經像列寧和圖哈切夫斯基一樣，把他當作政治和軍事上的廢物扔掉 

了。但就在布爾什維克以為華沙會被拿下的那天早晨（8月160） >皮爾 

蘇茨基發動了反攻：五個師在圖哈切夫斯基的左翼撕開了一個近100英 

里•的口子，不到24小時就推進了40英里t，而且沒有遇到紅軍。皮爾蘇 

茨基開始懷疑這是圈套，於是乘車視察前線，想要找到敵人。到了晚 

上，波蘭人已經深入到圖哈切夫斯基的後方，缴獲了幾門準備運往前線 

攻打華沙的蘇俄重炮。

驚天霹靂!到8月17日，《真理報》上一篇沒有注意到事態發展的 

報道還在説：I■波蘭白軍在工農武裝的連續打擊下正在向後逃跑。」同 

365 一天，從哈爾科夫被召回到莫斯科的斯大林，請求解除自己所有的軍 

事職務。在明斯克司令部的圖哈切夫斯基到晚些時候才弄明白，波間 

人突破了他的左翼，於是他下令撤退。「多年來他提到那天時總是説- 

下子老了十歲」，一位同時代的人説道。“謝爾蓋•加米涅夫到8月18 

日半夜之後才打電話給明斯克，問波蘭人的反攻為甚麼會來得如此突 

然，這説明他自己對於情況很不瞭解。心8月19日，列寧絕望地懇糊 

狄克一剛被增補進準備在華沙就職的I■政府」：波蘭革命委員會一 

「既然您到捷爾任斯基那裏去，那就請您堅持更迅速 ' 更有力地無情瓠

-18註：約161公里。

t褊註：約6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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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主和富農，而且要利用地主的土地和森林實際幫助農民。」.可在 

第二天 > 列寧通知在倫敦的列夫•加米涅夫，「我們未必能很快攻下華 

沮。叫《真理報》（8月21日）嘆息道：「就在一週前，來自波蘭前線的 

根道腫讓人充滿希望。」加米涅夫回電：「像往常一樣，刺刀政策『由於 

未曽料到的情況』而失靈了。」這是不加掩飾地責備列寧。成

皮爾蘇茨基取得了一場大「維斯瓦河畔的奇蹟」。在隨後的潰 

退中，圖哈切夫斯基失去了他五個集團軍中的三個，其中一個被殲，兩 

鼬跑；另有兩個集團軍損失嚴重。”3這是一次驚人的失敗，而這樣 

的失敗常常會導致軍事生涯的終結。加伊帶着他著名的騎兵逃到德國 

的東普魯士，他們在那裏被解除武裝並逮捕。*受到指責是難免的。 

勝在最後攻擊華沙時紅軍的總兵力是13.7萬人，在克里米亞和利沃夫 

/利維夫的軍事行動中的紅軍加起來共有14.8萬人，這些部隊被認為是 

决定性的缺失因素。結果葉戈羅夫和斯大林沒有調動它們。儘管要 

及時調動布瓊尼的騎兵決不是項簡單的任務。1920年9月1日，政治局 

樓受了席大林辭去軍事職務的請求。”6把他的抗命當作替罪羊是一條 

现成的路。皮爾蘇茨基的軍隊還在向東進軍。

東方各民族

在南高加索（俄語稱外高加索），在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同時 

解徳後（就亞美尼亞而言，是在與奧斯曼人的軍事衝突後），亞美尼亞 

東部、阿塞拜疆北部以及格魯吉亞都成了獨立的國家。但是在1920年 366 

4月27日，布爾什維克紅軍未經戰鬥就佔領了巴庫，那是木沙瓦特黨人 

或阿塞拜疆民族主義政府的首都 > 它的旗幟上有代表突厥文明的藍色、 

代表伊斯蘭的緣色和代表歐洲社會主義的紅色。當亞美尼亞人同阿塞 

非疆人在名為卡拉巴赫的有爭議的山區發生集體衝突，阿塞拜疆人決 

定把他們總共3萬士兵中的2萬人派去的時候«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

'昨彫《列寧全集〉第49卷，第510頁。 

t鼻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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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里•「謝爾戈J •奧爾忠尼啟則（總政治委員），以及無獨有偶， 

正是圖哈切夫斯基（軍事指揮官）就找到了發動進攻的機會。137另外， 

巴庫有一個穆斯林居住區的獨有特點，即那裏的產業工人相當多，其中 

有些人是布爾什維克黨，因此歡迎紅軍的到來。實際上，就像斯大林 

和托洛茨基曾經逢成過的共識，巴庫是一個跳板。1920年5月18日拂 

曉，為了得到之前由白軍領導人鄧尼金控制而現在屬於伊朗境內英國佔 

領軍的俄國艦船和彈藥，一支由大約13艘炮艇組成的蘇俄海軍部隊入 

侵伊朗，炮艇上的人兼有蘇俄水兵、蘇維埃阿塞拜疆的步兵和騎兵，以 

及巴庫伊朗族的碼頭工人。138

指揮登陸的是費奧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和奧爾忠尼啟則。他們 

的理由是，英國人可能會把那些艦船重新裝備好'再投入到對紅軍的行 

動中。但現在，英國軍隊交出了所有的東西，並撤向內陸的德黑蘭。 

「英國的殖民政策遇到安扎利工人國家的真正的軍隊，結果失敗了L 

嫁給了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蘇俄記者拉里莎•賴斯納（dissaReisner）寫 

道。辨5月24日，米爾扎.庫丘克汗（生於1880年）一長期活動於伊 

朗北部吉蘭森林的反殖民主義的立憲運動領袖'既反對俄國的也反對英 

國的干涉 經過勸説，決定利用紅軍入侵的機會和布爾什維克反對帝 

國主義的主張，宣佈自己為吉蘭省波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腦°囱 

入侵部隊中隨行的外交事務官員列夫•加拉罕（LevKarakhan）打電報給 

莫斯科説，「勞苦人民和資產階級民主派應當以波斯自由的名義聯合起 

來，要把他們鼓動起來反對英國人，並把英國人趕出波斯」。不過，他 

吿誡説由於那裏欠發達，先不要完全蘇維埃化。M，但外交人民委員格 

奧爾吉•契切林向列寧表達了他的不滿'認為此事是「斯大林的吉蘭共 

和國」而不予考慮。'妃

庫丘克汗的聯合政府---極左派和立憲派、無政府主義分子和庫

367 爾德首領、反帝國主義者和俄羅斯人——是不穩定的，而且他不肯承

擔列寧那種專制君主的角色；實際上，他在1920年7月離開該省首府 

（雷什特）回到森林，讓蘇俄特工人員和伊朗共產黨接管了政權。"'在 

伊朗的布爾什維克考慮將他們由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伊朗森林游 

擊隊員以及邊境兩側的阿塞拜疆人組成的1,500人雜牌游擊部隊與红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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簸部隊結合，向德黑蘭進軍。由於伊朗人的反對，計劃未能通過。 

但是，為在伊朗北部的成功而興奮不已的奧爾忠尼啟則，從1920年7 

月底開始 > 幫助發起並籌劃了為期一週的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大會 

在巴庫召開，那裏現在成了莫斯科在裏海的陳列櫃，用於向穆斯林發 

出呼顚。，44

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是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召開的到當時為止最大的 

-次會議。大會從1920年9月1日開始，即布爾什維克在西部的戰爭中 

離於波蘭後不久。共產國際此次大會針對的是土耳其、亞美尼亞和 

波斯「被奴役的人民群眾」，同時，就好像是收到信號一樣，1920年8月 

200，協約國強加給戰敗的奧斯曼帝國的塞夫爾條約，宣佈了英國人 

和法國人在近東問題上的強制命令：確認協約國在奧斯曼境內的石油和 

商業特許權，德國人在那裏的產業由協約國接管，從宣佈託管和保護關 

係開始，瓜分奧斯曼的領土——這是協約國的秘密的戰爭目標之一。在 

此期間，近1,900名代表在巴庫會聚一堂，其中有60人是女性。人數最 

多的是講突厥語和波斯語的，代表，接下來是亞美尼亞人和俄羅斯人，然“ 

後是格魯吉亞人。印度代表團（有15人出席大會）和中國代表團（8人） 

也來了。有相當多的大會代表，或許是多數大會代表，都不是共產黨 

人，而是激進的民族主義分子。&大會宣言要求，「把全人類從資本主 

義和帝國主義奴役的枷鎖中解放出來」。“6俄語講話隨即被翻譯成阿塞 

拜疆的突厥語和波斯語。卡爾•拉狄克、匈牙利流亡者庫恩•貝拉和 

美國人約翰•里德作了發言，但主要的演講者是共產國際的主席季諾 

维也夫。「兄弟們，」他大聲説道，「我們號召你們進行聖戰，首先是反 

對英帝國主義！」（紛紛鼓掌，長時間地高呼「烏拉」。大會成員站了起 

來，揮舞他們的武器。發言者有段時間無法繼續講下去。所有代表都 

危立鼓掌。人們高喊「我們發誓」。）147

在殖民地問題上，共產國際的政策實際上是有分歧的。列寧認 

為，由於殖民地無產階級的規模有限，那裏的共產黨需要同資產階級民 

族主義分子聯合起來，把殖民地人民從帝國主義列強手中解放出來。 I
也其他人，比如來自孟加拉的馬納本德拉•納特•羅易（Manabendra 368 

NathRoy）堅持認為，殖民地的共產黨人應該準備自己奪取政權。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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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認為，第一種戰略並不排除在適當的時候向後者轉變。“8但羅易 

對巴庫代表大會不屑一願，拒絕出席，説那是「季諾維也夫的把戲」。U, 

斯大林沒有出席巴庫大會，因為波蘭戰爭還在繼續，但他憑藉民族 

事務人民委員的身份，在布爾什維克高層當中是同蘇維埃俄國少數民族 

共產黨人接觸最多的。攸這倒不是説，他喜秋和那些有着無窮無盡怨 

言和要求的各族代表爭吵個沒完沒了。他的副手斯坦尼斯拉夫•佩斯 

特科夫斯基在談到這位人民委員時回憶説，斯大林會玩失蹤，而且做徂 

很巧妙，説了句I■就一小會兒」，人就不見了 ：「躲在斯莫爾尼——後來 

是克里姆林宮的某個隱秘的地方。要找到他是不可能的。一開始我們 

常常等他。但到最後我們就休會了。」成後來在內戰期間，斯大林幾乎 

總是在前综。'”即便是真的出現在部裏的時候，他往往也會破壞工作 

人員為了將制定政策的過程變得規範而付岀的努力（他在決策中的獨斷 

專行激起了他們的不滿並向中央委員會反映）。頫對於阿塞拜疆、白価 

羅斯或烏克蘭這些地方，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是沒有管轄權的，所有這 

些地方即便是在重新碌維埃化的時候，從形式上來説，都是獨立於蘇维 

埃俄國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權限也不包括蘇維埃俄國的大多數 

人口（俄羅斯人）；相反，它只涉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中 

22%的少數民族人口。但是在上述問題上，斯大林培養了一幫穆斯林激 

進分子。他們被戲稱為I■蘇維埃伊斯闌教教法的信徒」，尤其是巴什基 

爾人艾哈邁德一扎基•瓦利季（生於1890年）和寢靶人米爾賽義德•蘇 

丹一加利耶夫（生於1892年）。

生活在裏海以北的粧靱人和巴什基爾人一他們是世界上最北而的 

穆斯林--- 都是謫突厥語的民族，但犍靶人不遷徙、數蛍遠比巴什塞爾

人多，巴什基爾人則仍然過着半遊牧的生活。他們彼此雜居。鸵窟人 

蘇丹一加利耶夫出生在（巴什基里亞的）烏法附近的一個村莊，父親是 

圖書館（冲知湖）的教師，他在父親的小學學習時採用的是以穆斯林現 

代化改革家自詡的伊斯梅爾•加斯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的I新方 

法」。除了輕靱語和阿拉伯語，蘇丹一加利耶夫的父親還教他俄語，擅 

讓他進了喀山師範學校。很多犍靶精英，包括很多犍鞭布爾什維克， 

都是從那所學校出來的"1917年，針對其他穆斯林指責他與布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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覷合作的背叛行為，蘇丹一加利耶夫解釋説：「他們還對壓迫印度、369 

歟、阿富汗、波斯和阿拉伯的英帝國主義宣戰。他們還奮起反抗奴 

髒洛哥、阿爾及爾等非洲阿拉伯國家的法帝國主義。我怎麼就不能 

拼邮呢？」牴在遭到白軍進攻時，蘇丹一加利耶夫幫助組織喀山的 

膘儷管他在俄國國內公然主張章達靶帝國主義，並鼓吹泛圖蘭主義 

T的野心從喀山延伸到伊朗和阿富汗、土耳其和阿拉伯，斯大林仍 

燎他成了俄國最引人注目的穆斯林共產黨人，任命他為東部各民族共 

譌组織中央局負責人。在非正式的場合下，他被稱為穆斯林共產囂 

主席 > 儘管根本不存在那樣的實體。至於突厥語言文學專家、巴什基 

幫人瓦利季，他不是共產黨人，而是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和巴什基爾愛 

囱者，他通過不同的方式得到了斯大林的庇護：在內戰中與高爾察克鬥 

箏的艱苦歲月，瓦利季主動提出，不再帶領自己的6,500名巴什基爾士 

兵和白軍一起對抗紅軍，而是相反，調轉槍口攻打海軍上將。針對和 

瓦利季在莫斯科的談判，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帶有拉攏性 

賞的文章，（我們在東部的任務〉（1919年3月2日），強調説蘇維埃俄國 

有3,000萬講突厥語和波斯語的居民，「民族成分非常複雜，文化落後， 

醐不是摟沒有脱離中世紀，就是不久以前才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 

•…文化不發達和生活落後的現象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這些現象 

在東部蘇維埃政權的建設中仍然（將來還會）發生影響」。.這是一個有 

律解決的難題。”6

在斯大林和巴什基爾人談判期間，剛好先後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 

代表大會和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瓦利季發現，和他碰到 

的持反民族主義強硬立場的盧森堡主義者相比，「列寧和斯大林看起來 

頁的非常積極」。瓦利季還見到了托洛茨基，注意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觥厭惡（並搶着討好他）。他還發現斯大林精於挑唆。瓦利季後來回 

灯之後不久在烏克蘭的時候，斯大林如何邀請他去自己在內戰中乘坐 

的沙皇時代傳下的專列。「我們喝了格魯吉亞葡萄酒，吃了烤雞，」瓦利

'鼻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10-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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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寫道，「斯大林很親切。他的話説到了我的心坎裏。他説他是一個東 

方人，他是專門為我們東方人，即被蹂蹒的小民族的代表工作的。我 

們所有的不幸都是托洛茨基造成的一&把托洛茨基叫做猶太國際主義 

者。他〔斯大林）十分理解我們，因為他是一位格魯吉亞作家的兒子•， 

370 本人就是在民族的背景下長大的。他指責俄羅斯人的沙文主義並詛咒

他們。他像列寧一樣，説我應該在全俄層面工作，不要太多參與到一 

個小民族的管理：所有民族都會逐漸獲得權利o J157這種亞洲人的姿態 

是斯大林不太為人所知的一面。应

瓦利季在白軍按計劃發動春季攻勢前夕背叛了高爾察克，所得到的 

獎賞是成立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並於1919年3月20 

日，即蜜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後的第三天簽訂了協議（列寧匆匆簽訂 

協議，為的是向大會展示成果）。過去是白衞分子的巴什基爾軍隊的指 

揮官們，一下子有了合法的身份，成立了巴什基爾革命委員會一對於 

這樣大的轉變，雙方誰也不相信。159 （瓦利季後來承認，他是瞞着下屬 

同蘇俄當局談判的。），6°帝俄統治時期，巴什基爾人從來不是農奴，而 

且能夠保有自己的軍隊。他們約有200萬人口，遍佈烏拉爾山脈西南面 

的山坡上。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的地圖是瓦利季繪製的，他不僅把領 

土放到最大限度，還把巴什基爾族的人口估計到最大，以便盡可能少地 

包括俄羅斯移民。結果就有了小巴什基里亞。⑹但辘靱民族主義分子 

仍然非常憤怒：他們的夢想，也就是以巴什基里亞為中心的大辙/里 

亞，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位

斯大林在1919年成立巴什基爾共和國，就像早先键靱一巴什基爾 

失敗的婚姻一樣，並不是深思熟慮之後形成的戰略，想要在民族問題上 

分而治之；相反，它是臨時想出來的，目的是分化反布爾什維克的力 

量。知然而，實際上災難卻接踵而至。一大群俄羅斯以及其他非巴什 

基爾族的共產黨人進入該地區，他們直接或間接地破壞了自治：他們是 

在為建立共產主義世界而戰，不是為了某個小民族的「權利」。同時，

塩註：原文如此（斯大林是鞋匠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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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紅軍軍官把協議理解為投降，於是就開始解除巴什基爾士兵的武 

裝並把他們關押起來，結果引起了反抗。此外，大批紅軍騎兵開始了 

大規模的搶劫、殺人和強姦。他們的最高指揮官——不是別人，正是加 

俨一試圖約束這種違紀行為，但收效甚微（後來他受到指責説，作為 

-個亞美尼亞人，他可能是故意縱容反穆斯林行為）。昭瓦利季請求讓 

巴什基爾人的部隊保持完整，這遭到了加伊的拒絕，可到頭來，巴什 

基甫第一騎兵團設法自行恢復了建制一不過是在高爾察克那邊。瓦利 

季組里地打電報給斯大林，吿訴他那些誤會和暴行。（遠在莫斯科的斯 

大林邀請他商量對策。），65只是由於白軍的推進才阻止了紅軍的暴行，371 
但是在白軍被再次趕走之後，紅軍開始向巴什基爾人I■復仇」。流血事 

件和相互指責引起了全國的爭論，促使政治局於1920年4月任命了由斯 

大林負責的巴什基爾委員會。瓦利季被召到莫斯科，並被吿知那裏需 

要他的幫助。實際上，這顯然是為了把瓦利季和他在巴什基爾的根據 

他隔離開來。斯大林吿訴他，是托洛茨基決定把他扣在莫斯科，瓦利 

季在東部省份不薪提高的威望讓托洛茨基和捷爾任斯基感到不放心。166 

瓦利季會見了巴什基爾「'委員會」。加米涅夫吿訴他，他們正在擴大巴 

什基里亞的範圍，把烏法邃地也包括進去，而那些地區恰恰是俄羅斯人 

佔多數。％920年5月19日頒佈了有關巴什基爾自治嚴格的限制條件： 

巴什基爾軍隊的補給、財政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直接飜屬於俄羅斯社 

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w政治局不得不宣佈，巴什基爾自治共和 

國「不是一個偶然的、臨時的現象……而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 

共和國的一個有機的、自治的部分」一説明各方面的人都在懷疑»'69

巴什基爾的有限「自治」成了一種模式。1920至1923年，俄羅斯 

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在其領土上成立了 17個民族自治共和國和 

省。“°接下來是脾®里亞。即便（暫時）沒有巴什基里亞，蘇丹一加利 

耶夫也會再試一次，讓列寧接受一個泛突厥國家一鞋靶里亞，與突厥 

所坦和哈薩克草原連成一片並由鍵鞄人領導，有點兒類似於皮爾蘇茨 

基想像中由波蘭人領導的包括白俄羅斯和立陶宛在內的聯邦。但事與 

it，1920年5月27日宣佈成立了一個小的襲頰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 

共和國，只包括俄國境內420萬鍵鞄人中的150萬（不但把國內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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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殖靶人排除在外，還讓讎鞍人在巴什基里亞佔了多數）。’”另外， 

斯大林讓薩希卜•加列伊•賽義德一加利耶夫（生於1894年）而不是蘇 

丹一加利耶夫做了鞭靶政府的首腦，前者在鞋靶里亞之外的穆斯林中 

威望要小得多，民族主義傾向也少一些，更聽話一些，而且是蘇丹一 

加利耶夫的死敵。賽義德一加利耶夫很快就指控蘇丹一加利耶夫企圖 

搞暗殺；蘇丹一加利耶夫回應説，所謂的暗殺是假的，只是為了敗壞 

他的名聲；莫斯科的調查實際上沒有得岀甚麼結論，只是弄清楚了一 

耽：賽義德一加利耶夫把大量的時間浪費在喝茶鬥嘴上。'”蘇丹一加 

利耶夫及其擁護者仍然決心利用他們掌握的一切手段，把喀山變成東 

部的穆斯林首府。⑺相反，瓦利季及其擁護者密謀放棄他們的官職， 

武裝反抗蘇維埃政權。1920年6月，他們隱秘地消失了，在突厥斯坦加 

372 入|■巴斯馬赤」（Basmachi，這個詞可能源自突厥語细me，指邊疆地區 

的土匪、強盜，頰似於哥薩克；講俄語的人通常用它來指從事游擊戰爭 

或其他反布爾什維克政權抵抗活動的穆斯林。）在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 

主義自治共和國，憤怒的俄羅斯共產黨人一他們讓反革命分子跑掉了 

—淸洗了剩下的巴什基爾官員，並開始再次實行針對巴什基爾人的恐 

怖政策。’"背叛的醜聞是有可能損害斯大林的政治生涯的，因為不管 

怎麼説，瓦利季被認為是他的門徒。

1920年9月，當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在巴庫開幕的時候，到處都找 

不到米爾賽義德•蘇丹一加利耶夫——他是最初的倡議者之一，而且 

是受邀講話的。原來是斯大林不讓他出席大會。但瓦利季卻逃過契卡 

的搜捕，乘火車和其他交通工具從突厥斯坦一路趕到巴旗，參加了東方 

各民族代表大會，儘管政治警察正在巴庫挨家挨戶地搜捕他。*月 12 

日，瓦利季寫信給列寧 ' 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李可夫，離責蘇俄的少數 

民族政策和沙皇的殖民做法差不多，並反映説斯大林欺騙了他。他認 

為格魯吉亞人是「一個玩弄人的虛偽的、戴着而具的專政者」。斯大林 

企圖把瓦利季馬到莫斯科一據説讓人給他傳話，説他I■比蘇丹一加利 

耶夫更聰明、更有活力」，是「一個非同凡響、強而有力的人，有性格， 

有意志力，是一個實幹家」，説他已經證明了自己I■可以用巴斯馬赤來 

創建一支WJ。瓦利季始終沒有被抓到。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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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方舟

此時在從前沙皇統治下的突厥斯坦，出現了多個企望獲得政權的 

偿力中心。布爾什維克在土庫曼人中間的統治因為受人憎惡而在1918 

年杖迅速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反布爾什維克的外裏海政府，它基 

權於無產階級政府，但迫切需要徵糧，結果也引起民變，外裏海I■政 

耕滴爲幾個城市中的幽靈一般的存在。在西伯利亞與高爾察克作戰 

的紅軍部隊將其趕走，突襲並佔領了梅爾夫和阿什哈巴德（1919年7 

朋、克孜勒阿爾瓦特（1919年10月）以及最後，土庫曼人的首府克拉 

斯誇沃茨克（1920年2月）。在更遠的內陸地區，另外一個重要的權力 

中心是塔什干，它被當地以斯拉夫人為主的蘇維埃所控制。這個蘇維 373 

供就像我們看到的，在1918年2月屠殺了穆斯林的浩罕自治政府。塔 

什干蘇維埃在1919年1月的內部暴動中逃過一劫。暴動是陸軍人民委 

員發動的，那位陸軍人民委員處死了當地的14名高層共產黨員，然 

後，據一位英國親歷者説，就「開始喝得醉醺醺的」，結果被滯留在那 

裏的一支由匈牙利戰俘組成的小分隊幹掉了。'”大張旗鼓的紅色恐怖 

殺害了大約4,000 A，這還不包括因為缺糧而餓死的人。恰好在這個時 

炭，1919年2月12日，斯大林指示塔什干蘇維埃：「必須提高各勞動階 

層的文化水平，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發展當地語言的文學，使 

當弛最接近無產階級的人參加蘇維埃組織，吸收他們參加管理邊區的 

工作。」皿外來的紅軍到達了塔什干，指揮官是農民出身的小伙子米 

哈侪爾•伏龍芝，他的母親是俄羅斯人，父親是摩爾達維亞人。他的 

父親是個醫護兵，曾經在沙皇統治下的突厥斯坦服役，伏龍芝就是在 

那黜生的。伏龍芝沒有受過任何專門的軍事訓練，但是在1919年11 

月，他開始加強平叛措施，鎮壓巴斯馬赤抵抗運動。'”突厥斯坦最後 

的檔力中心是希瓦和布哈拉這兩塊小的「埃米爾領地J （emirate） t，它們 

在沙側搠享有特殊的地位，1917年後並不受紅軍的控制。兩塊領地

•詞註：《斯大林全集》笫4卷，第204頁。

t恥：「埃米爾J是阿拉伯國家的貴族頭銜 > 意為I■掌権者」，突厥歷史上也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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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在全副武裝的強盜面前，擺在玻璃下面、沒有保護措施的璀璟 

珠寶。

布哈拉在中亞穆斯林的內心世界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是伊斯間傳統 

學問的中心，也是蘇菲派長老的中心。布爾什維克內部有些人警吿説， 

武力奪取布哈拉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他「我認為從軍事上來説，粉碎他 

們的軍隊不是難事，」1920年春天，即將離任的突厥斯坦委員會外交事 

務代表格爾什•布羅伊多(GershBroido)寫信對列寧説，「但那樣就會造 

成持久戰的局面，持久戰會證明紅軍不是解放者，而是佔領者，布哈拉 

的游擊勇士仍會成為保衞者……反動派會利用這種局面。」他警吿説軍 

事佔領甚至會把穆斯林和突厥民族廣泛地聯合起來對抗蘇維埃政權。181 

但伏龍芝是不會被嚇住的。首先被佔領的是希瓦，之後在1920年6月， 

花剌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宣佈成立。然後，1920年7月24日，伏龍芝 

寫信給列寧解釋説，至於布哈拉，如果等待它從內部發生革命，那要很 

長時間，所以他強烈敦促「從外部進行革命」。価在紅軍最終向華沙推進 

374 的同時，攻打布哈拉的準備工作也在進行。從1920年8月30日開始，

在一小幫突厥共產黨人策劃「起義」並請求「幫助」之後，紅軍動用了大 

約15,000名士兵襲擊布哈拉埃米爾領地。布哈拉人的數量一括非正 

規軍一至少是紅軍的兩倍，但紅軍擁有更好的武器，包括11架飛機， 

結果他們轟炸了這座老城裏年代久遠的清真寺和光塔 ' 客店 ' 聖壇和陵 

墓。9月2日，紅軍奪取了埃米爾雄偉的雅克城堡，接着便是大規模的 

縱火和搶掠----絲綢長袍、珠寶»甚至石頭。女眷們的命運就難説了。

9月4日，伏龍芝下達停止搶劫的命令，並以處決相威脅，但他卻把製 

作精良的劍和其他戰利品據為己有。最大的一批戰利品據説是從埃米商 

的地窖裏發現的，是該王朝幾個世紀積攢下來的，估計含有價值1,500 

萬盧布的黃金；這批財寶被裝車「轉移」到塔什干。埃米爾本人逃往阿富 

汗，而他可能已經把自己的部分財寶運走了。⑻他是最後一位仍在世界 

上某個地方當統治者的12世紀蒙古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

伏龍芝被調往克里米亞。他指揮的軍事行動很快就趕走了弗醐 

爾男爵的白軍，永遠結束了白軍的抵抗，從而為這位紅軍指揮官赢得了 

非凡的軍事榮耀。但是，給伏龍芝調離突厥斯坦蒙上陰影的是，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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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接到報吿説，伏龍芝的部隊對布哈拉進行了可恥的搶劫和無端的破 

赛。％搶劫黄金的消息傳遍了東部，損害了蘇俄人的名聲。唯契卡駐 

史厥斯坦全權代表雅科夫•彼得斯，背着伏龍芝寫信給捷爾任斯基和 

孵，報吿了違反軍紀的行為。在整個歐亞地區，紅軍內部都在爭奪 

或利品和胡作非為的特權——警察機關的特工人員與軍隊的軍官，黨務 

人員與警察，中央全權代表與地區掌權者。揭發材料淹沒了莫斯科； 

陲麻煩的」人遭到貶黜或者乾脆被槍斃。但這種算舊帳的做法很少達 

到突厥斯坦的那種程度，而且似乎很少涉及重要的原則。

來自俄國西北端波羅的海沿岸某地區的拉脱維亞人彼得斯（生於 

1886年），奮起反對來自俄國西南端黑海沿岸某地區的摩爾多瓦人伏龍 

芝——他（1885年）出生於遙遠的東部，靠近帕米爾高原的比什凱克。 

彼得斯決不是工於心計的野心家，想要從這條艱難的道路爬上事業的頂 

峰：他已經到了絕頂，有着契卡創始人的顯赫名聲；他甚至短暫代任過 

阙任斯基的契卡主席職務（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政變期間，當時捷爾 375 

任斯基已被扣為人質）。當然，彼得斯不是沒有篡改過事實，比如，他 

在囂內的自傳材料説，自己是貧農的兒子，而在更早的時候，他曾經對 

-位美國記者説他的父親擁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還有僱工，但所有人都 

那樣做。（女人總是覺得他是「一個熱情、聰敏、活潑的小伙子，有一頭 

黑色的卷髮，鼻子上翹，使他的臉像問號，一雙藍眼睛充滿柔情」。）186 

彼得斯對革命和階級鬥爭中的檢舉揭發沒有絲毫顧忌。1919年在彼得 

格勒的時候，他處決過從前舊政權的大批要人：通過電話簿確認身份， 

依後派人上門。但是，作為老派人物，他對腐敗是不會容忍的。在布 

哈拉遭到洗劫後，他逮捕了紅軍戰地指揮官別洛夫，結果發現他有一麻 

袋的金、銀和錢。&於是,彼得斯讓手下攔住並包圍了伏龍芝的列車。 

降天晚上，」伏龍芝在1920年9月21日怒氣沖沖地給塔什干寫道，［除 

了我自己和〔格列布•〕博基（Gleb Boki），整個隊伍都受到了搜查，令 

我在下厲面前蒙羞。」

伏龍芝堅持説，塔什干當局對於被他沒收並裝到列車上的所有布 

咯拉的貴重物品都有清單，彼得斯也有。莫斯科黨組織書記維亞切斯 

瓦夫•莫洛托夫親自出面，撤銷了彼得斯成立的革命法庭，通過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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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監察委員會悄悄處理掉了這件事情。不過，捷爾任斯基讓他離 

任的一位特工人員，「不要聲張，不要驚動任何人，列一個淸單，爾 

布哈拉埃米爾的黃金散落何處，又是如何散落的（落到誰手裏了，有多 

少）J。吧此事結果如何，現在還不清楚。 "

1920年9月24日，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J正式郞 

成立。啲接着，10月8日成立了布哈拉人民蘇維埃共和國项花剌球 

成了一對。在突厥斯坦的這些事變中，斯大林幾乎沒起甚麼作用，但他 

採取的行動很快就對中亞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與此同時，在他未 

來個人期政中的大量高級官員，都在征服突厥斯坦的過程中嶄露頭角或 

在仕途上更進一步。例如，後來在斯大林當權時擔任黨的監察委員會主 

席的瓦列里安•古比雪（Valerian Kuibyshev） , 1920年春天和夏夭是实 

厥斯坦委員會的主席，致力於深化布爾什維克的統治和制訂征服埃米爾 

領地的計劃。同伏龍芝一起服役的博基，後來在斯大林當權時執掌關健 

的密碼部。在突厥斯坦軍隊的總政治部負責信息登記部門的年輕特工人 

376 員亞歷山大•波斯克列貝舍夫（Alexander Poskryobyshev），當時還不為人 

知，後來成了斯大林的高級助手，在專政體制的核心崗位幹了幾十年。 

另一位年輕的共產黨特工人員拉扎•卡岡諾維奇，作為高級黨務官員在 

1920年9月被派往突厥斯坦。w同月，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又名 

吉爾希•布里連特）取代伏龍芝成了突厥斯坦方面軍和共產黨突厥斯坦 

局負責人。在塔什干，索柯里尼柯夫接着就開始了當地的金融改革1取 

消了毫無價值的地方貨幣，預示着日後斯大林主政時他作為財政人民委 

員在莫斯科進行的全國性金融改革。在突厥斯坦，索柯里尼柯夫還取消 

了徵收制，選擇了實物税一此舉後來在莫斯科被稱為新經濟政策。突 

厥斯坦是政策實驗室，是布爾什維克事業的方舟。

沒有榮耀

输掉戰爭總會引起政治上的連鎖反應。波間戰爭失敗的創傷遗在 

作痛，列寧就在1920年9月22日，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九次代表大 

會上，對着241名代表（其中116人有表決權）作了關於波蘭戰爭失敗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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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長篇報吿。他斷言，由於紅軍打敗了白軍一那些協約國的幫兇 

一「與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爭的防禦階段結束了，我們可以而且有義務 

去利用這種軍事形勢發動進攻性的戰爭」。「用刺刀進行的試探」原本是 

涸了弄清楚在「世界帝國主義整個體系的中心」波蘭，以及在德國，革 

命的條件是否真的成熟，但是碰巧「準備得很不好」。不過，列寧仍然 

高興地得出結論，「我們已經破壞了凡爾賽條約，我們一遇到合適的機 

會就會粉碎它」，因為「雖然我們的首次失敗就是徹徹底底的失敗，我 

們還是會再三地繼續從防禦政策轉向進攻政策，直到把他們全都永遠 

地消滅掉」。*91*對列寧的政治報吿甚至沒有表決 （自掌權以來，這在黨 

的會議上還是頭一次），而且他甚至沒有費心出席（9月25日的）閉幕會 

議。版《真理報》對列寧9月22日報吿的敘述省略了談到「進攻戰」或試 

圖「對波蘭進行蘇維埃化」的地方，對於「慘重的」「巨大的」「前所未聞 

的失敗」提都沒提。193在大會討論中，拉狄克公開責備列寧，而其他人 

也跟着那樣。維護中央委員會革命主張的責任落在了斯大林肩上。突377 
然，托洛茨基斥賁斯大林誤導中央，因為後者報吿説，撤退中的波蘭軍 

隊已經喪失了全部戰鬥力。托洛茨基還斥責斯大林破壞此次戰役，沒 

有執行調動部隊的命令。接着，列寧也猛批自己這位格魯吉亞門徒。

第二天（9月23日），斯大林堅持要求答覆托洛茨基和列寧的指責 ， 

向大會透露説他對發動深入波蘭腹地的戰役表示過懷疑。盼4事實上，向 

華沙進軍是圖哈切夫斯基和謝爾蓋•加米涅夫指揮的。列寧當然是此次 

潰敗背後最主要的責任人，但現在他並不支持斯大林，不怪自己把革命 

形勢估計得過於樂觀，而怪軍事推進操之過急。實際上，要是圖哈切 

夫斯基提前三天趕到華沙，那他猛打猛衝的作戰計劃或許就會截住混亂 

中的波蘭軍隊。应但是，即使佔領了華沙又能怎樣？'"圖哈切夫斯基守 

住華沙的可能性並不比皮爾蘇茨基守住基輔的可能性大。紅軍事先就知 

道，自己不可能守住所有的佔領區'所以就沒打算那麼做3但列寧要打 

仗的理由—激起波蘭工人的起義—無效的°侧紅軍從波蘭方面只收 

*驛註:作者引文的部分內容可見於《列寧全集〉第39卷，第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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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了少量的逃兵；就連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參軍的都不多。至於蠅 

共產黨，其黨員總數非常少。別説是與大多數農民建立聯盟，哪怕是想 

得到工人的擁護，它還要和猶太工人組織崩得、社會民主黨以及龐大而 

獨立的波蘭工會團體展開競爭。波蘭革命委員會只是在比亞韋斯托克 

/別洛斯托克地區建立了基層組織，存在了不到一個月。颂連在比亞韋斯 

托克/別洛斯托克的波蘭革命委員會中央負責人也警吿説，由於整個民旌 

團結一致，所以不要指望鼓動波蘭工人革命。m列寧忽視了他們的警吿。

至少列寧後來在私下裏表現出了悔意。m但圖哈切夫斯基此後多 

年都不曾後悔。诵「資本主義的波蘭同蘇維埃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鬥爭 

正在歐洲的範圍內展開」，他在關於戰爭的演講中聲稱——演講中有一 

段內容的標題是「來自國外的革命」（fz心）。「所有關於波蘭工人階級的 

民族感情因為我們的進攻而覺醒這種廢話，都只是由我們的失敗造成 

378的……输出革命是可能的。資本主義歐洲的基礎已經動搖了，要不是 

. 我們的戰略失誤和在戰場上的失利，波蘭戰爭就會把1917年的十月革 

命與西歐的革命連接起來d2M圖哈切夫斯基不點名地指責斯大林。 

但是其他人，尤其是沙皇的參謀軍官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B点 

Shaposhnikov） 不久他就成了紅軍的參謀長 明確指責西南方面 

軍，即葉戈羅夫和斯大林，違背了兩條戰線互相策應的原則。206

因此，情況就是：列寧對形勢嚴重誤判；沙皇貴族圖哈切夫斯基推 

波助瀾，讓蘇維埃俄國犯下大錯，為點燃「來自國外的革命」之火而飆 

進攻性戰爭，接着又在多年之後聲稱那並不是一個大錯；無產者岀身並 

對這種冒險行為提出過警吿的斯大林，因為不服從命令而成了替罪羊。疝 

回到戰場上，蘇俄人交了好速。1920年10月7日，波間軍隊重新 

奪取了皮爾蘇茨基的家鄉維爾諾，但圖哈切夫斯基在後撤時設法在世界 

大戰的戰壕那一帶穩住了紅軍的陣腳（「進攻華沙後，我們撤到了明斯 

克」，他後來寫道）。208 1920年10月12日，精疲力竭的雙方同意在里加 

簽訂停戰協議（18日生效）•邊界設在寇松線以東125英里•。同一天，共

*编註：約20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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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會，目的是分裂他們並將其左翼併入由德國共產黨組成的小黨 。 

在此時的德國國會，獨立社會民主黨代表有103人，社會民主黨是278 

人，共產黨是2人。季諾維也夫遭到魯道夫•希法亭和列寧在孟什維克 

中的老對手馬爾托夫的有力反駁，但是在一個裝飾着各種蘇維埃徽章、 

的大廳裏，投票結果符合莫斯科的預期。而「我們要繼續前進，徹底消' 

滅貨幣，」季諾維也夫解釋説，「我們要用商品來支付工資。我們要引 

入不收費的有軌電車。我們有免費的公共學校，免費吃飯（儘管眼下伙 

食很差），免租金的公寓，免費的照明。我們正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非常 

缓慢地實現這一切。我們必須不停地戰鬥，但我們有出路，也就是計 

劃。德國當局此前竟然給季諾維也夫發放了簽證，但現在就毫不猶 

豫地把他驅逐出境了。可到了 12月，89萬獨立社會民主黨人中，有30 

萬人加入德國共產黨，使後者的人數達到35萬。湖在歐洲的心臟地帶， 

突然出現了一個人數眾多的共產黨。皿與此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受 

到極大的削弱，後果十分嚴重。

至於羅馬尼亞，當時沒再發生任何直接的武裝衝突，但是在1920 

年10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 > 協約國承認了大羅馬尼亞對比薩拉比亞 

的兼併；蘇維埃俄國拒不承認該條約，要求進行全民公投，但這一要求 379

被忽視了。2”

相比於波蘭人，紅軍陣亡和重傷的有2.5萬人；波蘭人陣亡可能有 

4,500人，受傷的2.2萬人，失蹤1萬人。m紅軍另有14.6萬人在波蘭和 

德國境內被俘；在被波蘭人囚禁期間，他們中有多少人死亡，現在仍 

眾説紛紜，可能在1.6萬至1.8萬之問（有1,000名戰俘拒絕回國）。蘇俄 

境內的6萬名波蘭戰俘，約有一半人活着返回了家鄉（有2,000 A拒絕回 

國）。為了自我安慰，列寧聲稱：「我們雖然沒有獲得國際勝利，即 

對我們來説是唯一可靠的勝利，但是卻給自己爭得了能夠同那些…… 

資本主義列強並存的條件」。當然，像那樣的條件根本就沒有爭得。

.譯註：《列寧全集〉第40卷，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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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皮爾蘇茨一在犧牲了那麼人之後，到頭來他又回到了和他入侵 

烏克蘭之前差不多的情況，他覺得這場有數萬人死亡和傷殘的戰役不值 

一提，「有點像小孩子的混戰」。2,7

在此期間，紅軍沒有等到春天就從西南方向的波蘭戰線調動了大批 

部隊去打擊弗蘭格爾。1920年11月7日，即革命三週年那天»米哈伊 

爾•伏龍芝率領13.5萬人向克里米亞半島發動了聯合進攻。「今天我們 

可以慶祝我們的勝利了」，在莫斯科大劇院召開的三週年慶祝大會上， 

列寧説道。皿很快，弗蘭格爾就真的下令全部撤向土耳其海峽和君士 

坦丁堡。11月13至16日，從塞瓦斯托波爾、雅爾塔和克里米亞的其他 

港口，126艘船搭載着大約15萬士兵、家屬以及其他平民離開了俄國； 

弗蘭格爾乘「科爾尼洛夫將軍號」離開了。2迎契卡在那些留下的人中間 

大顯神威，處死了包括婦女在內的幾千人。血就這樣，在「白色」波間 

想要取代蘇維埃俄國成為東歐大國的野心受挫後不久，俄國國內的白軍 

被徹底消滅了。斯大林沒有獲得任何榮耀：消滅弗蘭格爾的任務原本 

是交給他的，但他因為波蘭戰役而辭去了軍事職務。

民怨沸騰的冬天(1920-1921)
與農民更加疏遠的白軍，無意中給布爾什維克幫了很多忙，可一旦 

白軍不再是戰場上的威脅，布爾什維克就要直接面對老百姓中慣怒的大 

380 多數了。看似矛盾的是，就像有歷史學家説的，「與波蘭簽訂和約以及 

消滅弗蘭格爾，從共產黨人的觀點來看，在心理上是不利的」。形势 

的發展消除了直接的威脅，同時也暴露出政權好挑事卻又無能的一面。 

1918年的危機是靠動員內戰克服的，1919至1920年的軍事危機很大程 

度上是由於白衞運動在政治上的失敗解決的，而1920至1921年秋天和 

冬天爆發的，是一場在很多方面更加深刻的新的危機：蘇俄的人民不僅 

餞寒交迫，飽受疾病之苦，還充滿了怨恨。像所有極端的暴力一樣，

譯註；《列寧全粉第40卷，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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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尤其是內戰，極大改變了個人的選擇與行為，來自和平時期的政 

治限護」的概念並不那麼容易適用。”2但是，被剝奪以及某種程度的 

幻滅，有可能比四年前尼古拉二世統治時的二月革命前夕還要嚴重。

農民遭受各方軍隊的侵擾，因而至少在他們開拔之前，不得不醐 

麻噸。（■白軍來來往往，還有紅軍以及其他許多沒有顏色的軍隊J，就 

像作家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用詩一般的語言練结的 

那樣产當然，農民很清楚，白軍想讓以前的老爺回來，同時腫不承 

詔民族差別 > 但農民也痛恨布爾什維主義的徵兵徵糧。在歐亞地區的 

各個地方，早在1918年中期，農民就開始普遍抵制布爾什維克的微糧 

運動。”4徵糧小分隊開始動用的不但有步槍，還有機關槍，有時摄有 

炸彈。即便如此，農民仍在反擊。「許多村莊現在都充分地武裝起來， 

髀，徵糧到頭來很少有不死人的」，有報紙報道説。|■一隊饑餓的陶 

擊隊員』攻擊了運糧的火車，」1918年，《真理報》在談到烏法時説道， 

【他們先是破壞了鐵軌，然後向火車上的衞兵開火。产顯而易見的迭擇 

是，允許通過市場激勵制度解決糧食供應危機，鼓勵農民繳納固定税， 

並保留他們辛苦得到的利潤。但是在布爾什維克當局的眼中，農民要 

求自由貿易是愚昧無知的表現。応不過，農民在繼續提醒所有人，他 

們開始了自己的革命。

1920年8月，正當列寧幻想着征服波蘭，進而推翻整個凡爾賽秩序 

的時候，正當圖哈切夫斯基在華沙北部的曠野損失了自己軍隊的時候， 

在莫斯科東南350英里•處的坦波夫，農民叛亂開始了。起初只是少数 

叛亂者打死了徵糧隊的一些隊員，然後又打退了布爾什維克的幾次報復381 

行動；到1920年秋天，，當地的反叛力量擴大到8.000A。他們領醵的名 

叫亞歷山大•安東諾夫（生於1889年），革命前為了給社會革命寫著集 

經費，幹過剝奪工作（他曾經被捕並在西伯利亞做過苦役）；在布爾什 

維克的暴虐統治下，他重操舊業»搞起了地下恐怖活動。'叛亂農民中 

很多都在沙皇軍隊或紅軍中幹過'後來又擅離職守（駐守在小城市的部 

•编註：約56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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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有可能也做過戰俘，伙食很差)。叛亂者把各村莊結合成一個網絡， 

稱為f貧苦農民聯盟」。他們打入坦波夫的契卡，用游擊戰術襲擊政惟 

的工作人員和軍事設施。他們有時穿着紅軍制服，以秘密的無記名投 

票的方式成立了一個作戰司令部，偵察工作幹得很好，而且有一個强 

大的鼓動部門。坦波夫叛亂者的代表大會正式取消了布爾什維克政惟 

的權威性，號召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確保農民的土 

地所有權。"在坦波夫農民的要求中，最有意思的一個方面也許是「不 

分階級，所有人在政治上一律平等」。228政權只是隱約知道正在發生的 

事情。最高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向政府報吿説，坦波夫和沃羅沮 

H、薩拉托夫等省的饑民，正在懇求地方當局從收糧站那弄些殼種。 

他還報吿説，有幾次I■人群遭到機槍掃射」。冗儘管有加米涅夫表現出 

的這種理解，但由於受到階級鬥爭成見的影響，莫斯科並不瞭解農村地 

區所發生的災難的程度，結果政權把農民合理的不滿條件反射般地稱為 

［富農、土匪和逃兵的暴動」。

全權代表、1917年猛攻冬宮的領導者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二奧 

弗申柯1921年2月趕來整頓當地士氣低落的契卡，加強攻勢，包圍並滕 

滅農民軍，可單靠鎮壓是無法挽救局勢的。後來證明，當時的收成艰 

差，政治騷亂已迫使糧食人民委員部在13個省份「暫停」糧食收購。230 

2月9日傳來報吿説，在西伯利亞農村也出現了巨大的武裝騷亂風机 

切斷了鐵路聯繋和糧食運輸。231四天後，一個契卡工作組在談到坦浅 

夫時寫道：「目前的農民暴動和以往的區別在於，他們有政治綱領，有 

382 組織，有計劃。」&瓦西里•烏爾里希(Vasily Ulrich)是1921年初被派到 

坦波夫的令人生畏的革命法庭高級官員，他就招人痛恨的徵橫隊的情況 

向莫斯科報吿説：「除了引起更多的敵意和造成更多的叛亂，他們搬 

也得不到。」不過，烏爾里希不是笨蛋。他建議説，表現出忠於蘇維埃 

政權的農民應該得到獎勵，好讓I■那些説蘇維埃政權對殷民只索取 ' 不 

給予的社會革命黨的鼓動人員閉嘴」。2勢於是，1921年2月，坦波夫省 

取消了按照固定價格強制交納定额糧食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實物税， 

它允許農民保留自己的大部分糧食用來售賣，這是到當時為止在一省値 

圍內非常重大的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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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

在農村發生叛亂的同時，城市也出現了大規模的罷工。也當時在 

商店裏可以買到的消費品只有1913年的五分之一。仍然留在彼得格勒 

的工人要被迫從事沒有報酬的額外「義務勞動」ipovinno^。接着，當 

局在1921年2月12日宣佈，因燃料不足，臨時關閉93座工廠，其至包 

括著名的普梯洛夫工廠，結果，近3萬名工人面臨失業和完全失去口检 

（不管有多麼粗劣）的危險。236當十天後許多工廠重新開工的時候，一 

些勞動集體突然舉行罷工，公開要求結束共產黨的專政，回到用真正的 

自由攫舉產生蘇維埃的做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集團發表了反 

布爾什維克宣言；契卡錯誤地指責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煽動罷工 ， 

幷像工人自己就不能反對政權的壓迫政策和無能似的。2月24日，就在 

幾千人開始出現在街頭時，彼得格勒黨組織領導人格里戈里•季諾維 

也夫和彼得格勒契卡逮捕了大批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者（大概有300 

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派遣年輕的軍校學員用朝天開槍警吿的 

辭法驅散遊行隊伍，並宣佈戒嚴——就像差不多四年前，在尼古拉二世 

统治時期，沙皇將軍哈巴洛夫在同一座城市做過的那樣。罷工的工人 

蝴在工廠外。同時，該市突然發放額外的口糧，還撤銷了在通往農 

村的道路上拥截糧食的小分隊。不過，除了流血的傳聞外，戒嚴的消 

息也傅到了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那裏距離彼得格勒20英里，•在芬383 

聞灣的一座島上，是波羅的海艦隊司令部所在地。238

1917年臨時政府執政期間，喀琅施塔得從來不存在「雙重政權 

只有蘇維埃，當時的要塞是一個迷你型的社會主義國家。1921年，島 

上除了3萬平民之外，還有水兵和紅軍士兵組成的L8萬人的守備部 

隊。3月1日，他們中的1.5萬人聚集在喀琅施塔得的錨廣場，並以壓 

倒優勢通過了一項決議，提出15點內容，明確要求貿易自由以及「對工 

人'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左翼社會黨派實行言論和出版自由卩——也

,蜩註：約32公里。

t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7卷，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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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説，不是對資產階級，甚至也不是對右翼社會黨派。水兵仍遗妥 

求「政權歸蘇維埃，不歸黨」。239-只有兩位在場的布爾什維克官員反對 

決議，趕來向水兵講話的全俄蘇維埃主席（國家元首）米哈伊爾•加里 

寧也被矗下台，並在自己是否可以繼續發言這一問題上失去表決權 。 

一個社會主義政權面臨着自己的武裝力量中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的叛亂。

3月1日深夜，水兵們成立了一個臨時革命委員會，負責監督島上 

的秩序，並準備用自由、公正、有多個候選人的無記名投票，選舉產 

生喀琅施塔得蘇維埃。第二天在教育之家（以前的工程師學校），斯捷 

潘•佩特里琴科（Stepan Petrichenko ＞生於1892年） 「彼得羅巴甫洛 

夫斯克號」戰列艦上的文書，曾是共產黨員，但在「重新登記」中失去了 

囂員資格一召開了有202名代表參加的會議，會議主席團成員全部是 

黨外人員。要塞中的共產黨員趕到黨的總部，要求得到250枚手榴彈， 

但那天晚上，大部分黨員和契卡特工人員都從冰面撤到陸上，結果， 

革命委員會沒有流血就上了台。第二天，莫斯科政權發表了由列寧和 

托洛茨基簽署的聲明，譴責叛亂事件是「白衞軍的陰謀」，是法國情報 

機關慵動的，通過的是「極端反動的社會黨決議」。外有些契卡特工人 

員準確地報吿了水兵們的要求：「出版自由，取消阻擊隊，實行貿易自 

由，通過全面而秘密的投票改選蘇維埃。」叫但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警察 

把水兵們留在彼得格勒的妻子和孩子抓起來作為人質，封鎖該島，切斷 

所有通訊聯繫，並從飛機上散發傳單：「你們被全面包圍了……喀琅施 

塔得沒有任何糧食，沒有任何燃料。」「你們聽到的是謊言，比如説彼 

得格勒如何支持你們……」"2與1917年不同，水兵們沒有辦法把暴動的 

384 真實情況吿訴外界。政權利用新聞壟斷誹謗叛亂者，以保術革命這一 

無產階級崇高目標的名義，召集忠實的支持者，鎮壓無產階級水兵和士 

兵。此外，與1917年不同，當局擁有可靠的鎮壓工具一卡。

是否繼續進攻，奪取南岸的奧拉寧鲍姆和北岸的謝斯特羅列茨克以

*譯註：《覇聯歷史檔案送瑜＞第7卷，第92-93巨。

t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7卷，第30頁。

t譯註：《蘇聯歷史檔案2!塩》第7卷，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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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大該島防禦範圍，關於這一問題喀琅施塔得共和國內部爆發了激烈爭 

詢；革命委員會否決了這種計劃。水兵們的行為坦坦蕩蕩，他們實踐看 

自己信奉的理想，在（1917年喀琅施塔得蘇維埃主席主編的）喀琅施塔 

得報紙上全文發表了蘇俄的幾乎所有政府公吿，並派代表團到彼得格勒 

談判；布爾什維克當局逮捕了談判人員（他們後來被處決了），發起惡毒 

的誹謗運動，還下達最後通牒，命令對方投降——就像水兵們指出的， 

這些做法就跟壓迫性的沙皇政權一樣。243 1921年3月5日，政治局把「清 

算J此次起義的任務秘密交給了圖哈切夫斯基，並將進攻日期定於3月8 

H，即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開幕那天（大會日期從3月6日延後到10日）。 

3月5日下午，托洛茨基乘坐裝甲列車來到彼得格勒一僅幾個月前他 

在那裏打敗了尤登尼奇；陪同這位陸軍人民委員的是圖哈切夫斯基和謝 

甫蓋•加米涅夫。西3月7日夜裏對喀琅施塔得實施炮擊，凌晨5時，多 

路進攻發動了，紅軍步兵（許多都披着白床單）越過冰封的白色芬蘭灣。 

但是，越過幾英里冰面發動的猛攻被打退了。「水兵陣地有人守衞，他們 

開火對炮擊進行了還撃。」圖哈切夫斯基向謝爾蓋•加米涅夫不安地報吿 

説。245托洛茨基打電話問是怎麼回事。2"他得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儘管是專門挑選的，但最可靠的紅軍部隊仍然猶豫不前。247

同樣是在3月8日早晨，代表着超過70萬共產黨員的近900名代表 

（其中604人有表決權），齊聚莫斯科參加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在紅旗 

下宣佈「無產階級」的勝利。248莫斯科大劇院寬闊的花壇町五層包廂被 

搏爆了。白軍被趕走了一埋在土裏了，關進監獄了，或書流亡了，但 

大規模工業自1913年以來下降了82%，煤產量是1913年水平的四分之 

一，電是三分之一。249與波蘭的作戰暴露出紅軍的經濟基礎薄弱，而 

要想重建，就要休養生息。250政治方面，非農業勞動力自十月政變以385 

來已經從360萬下降到150萬，其中手藝人超過三分之一，結果在這個 

工人國家，只剩下95萬產業工人。顼與該數字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公 

務人員可能達到240萬人。除了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彼得格勒等地的 

工人也在要求與1917年布爾什維克鼓動人員向他們主張的同樣的纳頓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一H現在明確要求，不要布爾什維克黨員 

參加。農民也以真正的人民政權的名義拿起了武器。世界革命没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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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相反，在蘇維埃俄國周邊嘗試的幾次革命都被鎮壓了。更糟糕的 

是，列寧遭到黨內一些小集團有組織的反對。當然，黨內反對他的力量 

一直存在：在地下鬥爭年代，馬爾托夫和孟什維克反對列寧關趋黨和策 

略的觀點；1917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奪權；1918年，布哈 

林和佐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1919年，輝 

事反對派」反對起用沙皇軍官。但現在，一個自封的「工人反對派J— 

為首的是兩位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和亞歷由德 

拉•柯倫泰一在要求I■黨內民主」和維護工人權利的真正的工會。

列寧對工人反對派十分惱火，但不管怎樣，他本人還是給了它充分 

的機會來表達批評意見。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從1920年11至12月 

開始，黨的報刊一直在刊登有關工會問題的激烈的爭論文章。侦在籤的 

會議大廳之外的這種公関爭論很不尋常。實際上，它可能是列寧挑起 

的，目的是讓托洛茨基到處鼓吹其不得人心的「捧緊螺母」的工作方法, 

自取其辱。托洛茨基要求工會成為國家的臂膀。列寧似乎同季諾維也 

夫合謀，先引誘托洛茨基上鈎，然後予以反擊（季諾維也夫看不起托洛 

茨基）；斯大林也對托洛茨基進行了反擊。253在代表大會上，列寧贏得 

了政策之戰：工會既沒有被國家化（托洛茨基），也沒有獲得自治（施 

略普尼柯夫）。但事實上列寧嬴得不容易。或「同志們，」他在開幕詞中 

寫道，「……我們竟幹出了搞黨內辯論和爭論這種奢侈行為。严備意 

思是説，要結朿這種I■奢侈行為」。列寧還怒氣沖沖地對施略普尼柯夫 

説，應該用步槍來對付他的言論。2%t與施略普尼柯夫不同，托洛茨基 

沒有像支持者強烈建議的那樣，為此次代表大會成立一個正式的派別， 

但列事對他的嘩眾取龍沒有好感。「同志們，今天托洛茨基同志同我爭 

論時特別客氣，他責備我，或者説稱呼我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3月 

386 1 4 0，列寧在他的一次比較溫和的發作中對代表們説，「我應當感謝他

的這種恭維，但是我沒有辦法用這個來回敬他，這是很迪憾的。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2頁。

+譯註：《列寧全粉第41卷，第42頁，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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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的關係

可想而知，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的工作是民族間题。 

在1919至1920年與鄧尼金等白軍的戰鬥中，紅軍以蘇維埃政權的燄 

重新征服了烏克蘭，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感到貴無旁 

倉在1920年12月28日與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簽訂了所鵰 

盟條約，那是與不同的蘇維埃共和國簽署的許多類似的條約之-。说 

不過，條約的名稱雖然是聯盟，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圍和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沒有確立總括性的聯盟公民躺或者可 

以管理各成員國的最高機構，它們雙方在國際關係上繼續各行其是 。 

像蘇維埃俄國一樣，蘇維埃烏克蘭接着也在1921«之前，同波間、 

奥地利 ' 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簽訂了很多國與國的條約。防 

烏克蘭在布拉格、柏林、華沙、維也納保留了駐外使團，而且往往是和 

解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使團在同一楝建篥；烏克離在莫 

所科設立了代表機構。260在黨的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斯大林發表頂 

對尚未一體化的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關係問題的提綱。他認為編飜 

約的方式已經「沒有後勁」了——實際上才剛剛開始，並要求屎取浙的 

方式。I■任何一個單獨的蘇維埃都不能認為自己能保證不會在經濟上枯 

竭，不會在軍事上被世界帝國主義打敗门他寫道，|•因此，各個蘇维埃 

共和國孤立的存在是不穩固不牢靠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威脅着它们的 

生存……從『本族的』和『異族的』資產階級手中解放出來的各民族蟀 

埃共和國，只有聯合成緊密的國家聯盟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才能瓣 

帝國主義的聯合力垃……冬■不過，這様一個一體化的國家，需赚 

羅斯以外的共和國，比如説烏克蘭，作出重大讓步。旎

在3月10日黨的代表大會報吿中詳細闡述這些提劄時，斯大林主 

戒按照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聯邦模式，建立埃共 

和國聯邦」。他批評了正在成為自己競爭對手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 

離，並稱讚「烏克蘭 ' 阿捷爾拜疆' 土爾克斯坦和其他根疆地區邮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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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家制度「，但警吿説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是一種I■傾向」，它植根

於過去的民族壓迫一也不認為那是一種有待接受的、帶有前瞻性娜 

領。知斯大林的講話似乎沒有產生多大影響。托洛茨基和季諾维也夫 

沒有出席，而是在彼得格勒忙於鎮壓喀琅施塔得叛亂。這位格魯吉亞 

人在台上用他特有的口音，輕聲細語地講着一K時還沒有麥克風。在 

禮貌性的鼓掌之後，斯大林的心腹、主持會議的克利姆•伏羅希洛夫 

建議休息。「要是不休息，」伏羅希洛夫吿誡代表們，「我們這裏就缴 

嚴厲禁止走來走去、看報紙和其他不耐煩的行為。」

伏羅希洛夫接着又宣佈，鑒於喀琅施塔得的局勢，原定計劃有變， 

代表們晚上不用開會，可以去莫斯科大劇院。他對他們説：「今天，大 

劇院會上演《鲍里斯•戈杜諾夫》，只是沒有夏里亞平。严原本优霸 

洛夫自己可以扮演那個角色，但他很快就要出發前往喀琅施塔得。

顯然是突厥斯坦代表團的40名代表聯名請願，要求人稱薩法羅夫 

的格奧爾吉•沃爾金（生於1891年）作有關民族問題的聯合報吿。格奧 

爾吉•沃爾金出生於聖彼得堡，身上有一半亞美尼亞血統，一半波费 

血統，喜歡有時戴工裝帽，有時戴英式遮陽帽。他隨伏龍芝一起去了 

突厥斯坦，並很快擔任黨的突厥斯坦局負責人。現在他作了一個凌貳 

的聯合報吿，承認「在〔東部的）邊疆地區，我們沒有強大的革命運珈， 

同時，I■在突厥斯坦，共產黨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後才出現」，所以囂內充 

斥流氓惡棍。如薩法羅夫要求「糾正」斯大林的提綱。在討論過程牝 

發言者之一、阿塞拜疆黨组織官員 ' 亞美尼亞人阿納斯塔斯•米飜 

（Anastasy "Anastas" Mikoyan）也對斯大林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1在 

斯大林同志的提綱裏，對於我們應該怎樣處理谖疆地區的階級問题庶 

樣準確認定這些民族的階級結構，甚麼也沒有説」。雖然米高揚等人再 

三強烈建議，必須考慮當地的條件，可布爾什維克黨人仍在試圖通過苴 

識形態來思考和行動。266

,譯註：在3月10 H的報吿中，斯大林説，「在密制度下，沙皇政權不努力也不可优努力員 

展烏克蘭、阿捷爾拜疆、土爾克斯坦和其他遂畝地區的國家制度」。參見《斯大林全集痢 

5卷，第31-32頁。「阿捷爾拜疆」即阿塞丹疆，［■土爾克斯坦」即突厥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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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討論突然中斷的時候，比斯大林年長六歲的烏克繭共缺人米科 

技•斯克雷普尼克在席位上插話説：「民族問題很重要，也很困班；I 

大林同志在他的報吿中完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产7但是，受到斯大林 

褊折磨的斯克雷普尼克沒有發言的機會。薩法羅夫也沒有惣敲言 

臓會。最後講話的是斯大林，他嚴厲批評了林林綃總的反對意見。 

俄接到一張條子，上面説我們共產黨員似乎在人為地培民J88 

族，」他説道，I■這是不對的，因為白俄羅斯民族存在着，它有着和偶羅 

麟言不同的語言，因此，只有使用白俄羅斯本族的語言，才能歸白 

版羅斯人民的文化。大約五年前，關於烏克蘭，關於烏克間民族，也 

有人説過同樣的話……可是很明顯，烏克蘭民族存在着，發展它的文 

化是共產黨員的義務。違背歷史是不行的。严

大會表決決定，採納斯大林的整個提綱作為基礎，成立一個17人 

的委員會，以便作進一步的行動。他的基本觀點，即I■各民族齢隨共 

和國，只有聯合成緊密的國家聯盟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才能戰勝純 

主義的聯合力量」——表明了他將堅決採或的行勤。渤黨的代表大餃 

後不久，1921年4月11日，斯大林把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 

和國併入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I■農民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以及飆「統T

在工會和民族問題之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轉向了荒蕪的、難 

飆的農村中間存在的問題。西伯利亞代表團在到莫斯科去的時馅就 

傷有代表回憶的，曾經「武裝到牙齒」，因為他們要經過的地區，到處都 

是手持原始武器的叛亂的股民。如在列寧的倡議下，3月15日早鼬舉 

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之後，大會通過決議，不僅在坦波夫，而且在整醐 

戦俄國都實行實物税。實物税將會低於最近的定額，而且在完税後- 

不管農民剩下甚麼糧食，他們都可以按照市場債出售，而這就意味都

•疆：《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8-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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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貿易的合法化。m |■我沒有必要來詳細論述為甚麼要作這種修正的問 

題。」列寧對大會解釋道。他還説：「毫無疑問，在一個小農生產者佔人 

口大多數的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通過一系列的過渡辦法，11 

些辦法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完全不需要採用的。」皿

非法的私人貿易至少佔到糧食銷售量的70%，但仍有人反對私人貿 

389 易合法化。有關定額制相對於税收及私人貿易的優點，從1918年開始

就不時地在爭論，最後幾乎總是以斷言無產階級需要「領導」農民結束 

（這就意味着要通過徵糧來養活城市）。273 1920年2月，為了鼓勵人們塘 

加種植面積，托洛茨基建議實行實物税，因為這種税制意味着成功的農 

民（富農）不會受到懲罰，但他沒有提到要同時實行自由貿易，只是證 

「商品交換」（tovaroobmen）和「勞動義務」°他主張國家干預0燃如）的 

提綱被否決了。圳誠然，由於坦波夫暴動，就連狂熱的左傾分子布哈 

林也開始認為需要作出讓步。2”但對於會場上大多數人來説，列寧的 

建議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與1920年的托洛茨基不同，他承認，要 

實行實物税，就必須把私人貿易合法化。”6

實行新政策的必要性顯而易見，但人們卻灰心喪氣。「究竟是怎麼 

回事，共產黨難道可以承認貿易自由，可以實行這種自由嗎？」列寧當 

着代表們的面自問道，「這裏是否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呢？」他沒有回答， 

只是説問題「非常困難」。但不管在理論上有多麼棘手，列寧依然認 

為，這個遭到戰爭蹂蹒的國家絕對需要喘息的時間。要打破他幫助建 

立的東西，即打破由於濫用武力所造成的惡性循環一給城市供應的検 

食減少，武裝徵糧活動增多，糧食變得更少一他的領導作用至關重 

要。278在當天（3月15日）晚上的會議中，當受人尊敬的馬克思主義理 

論家達維德,梁贊諾夫（David Ryazanov）很貼切地把向實物稅和自由賢 

易的轉變稱為I■農民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時，列寧獲得瑾 

脱困境的良機。2”當然，與德國簽訂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在 

黨內遭到普遍反對，但它很快證明列寧是正確的。列寧再次如願以價。

*霹註：《列字全集》第41卷，第50頁。 

t課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54頁。



菊九威裝现之旅 431

在與農民簽訂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的同時，列寧對於政治 

批評者毫不妥協。3月16日，即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岀了 

-件意外的事，其影響一點都不比向私人貿易合法化的糖變小：列零 

再次作了演説，並在講話中支持I■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決譎耍求， 

推有各自綱領的集團立即解散，否則就會被開除出黨。俱有諷剌意味 

的是，工人反對派的出現正是允許公開討論工會問题和根據啤须成 

皐大會代表的結果。)換句話説，最主要的派別分子列寧，现在想礙 

结所有派别(除了他自己的)。「我認為這個問題不需要談很多」，在開 

始施行實際上使「反對派」處於非法地位的統一決議時，他再次言不由3,0 

衷地説道。28°*大會代表們的表決結果是 ，413票贊成，25票反對，2票 

棄框。281卡爾•拉狄克以其特有的直率和睿智説道：「如果贊臨醐 

議，我覺得它很可能會被用來對付我們。」不過，他還是贊成風於或 

的統T的決議。他説：I■要是中央委員會覺得有必要，那就靓它在危 

意的時候採取最嚴厲的措施對付黨內最優秀的同志吧。J282

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有着廣泛而重大的意義，這其中包括 > 它見 

證了斯大林勢力的擴張。斯大林不會指望像托洛茨基在囂的代表大 

會上那樣引人關注，但他在全黨面前大膽地抓住了一個最重要的間题 

——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模糊不淸的關係——並且华備採取有力手段， 

議這些關係朝着更加緊密的方向發展。政治方面，斯大林在工會珈 

大問題上緊跟列寧，而且總的來説，在組織上勝過了他的解對手拈 

洛茨基。在列寧列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名單時，他沒有觥洛茨基的支 

存者獲得提名候選的機會：伊萬•斯米爾諾夫、尼古拉•克列艇斯 

基' 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Leonid Serebryakov)、葉夫根尼,普 

列奥布拉任斯基。取代他們的是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奧勰顾 

则 ' 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Yemelyan Yaroslavsky)、格里戈里•彼 

得羅夫斯基(Hryhory “Grigory” Petrovsky)—他們都跟列寧很合得來• 

與斯大林的關係也很近。跟斯大林關係同樣很近的謝爾蓋•基洛夫、

毗：《列寧全集〉笫41卷，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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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和弗拉斯•丘巴爾(VlasChubar)成了候補中央委 

員。代表大會後，新的中央委員會隨即召開會議，選岀了由列寧、斯 

大林、托洛茨基 '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的政治局，莫洛托夫現 

在成了「責任書記」，這是一個有可能起到關鍵作用的崗位。”3由於托 

洛茨基不停地爭論和挑事，列寧正在高層幫助建立一個反托洛茨基的 

派別，而這個派別將會落到斯大林手裏。政權上層的內部人物在使用 

「斯大林派」3血初)這個説法時，把它看作了「托洛茨基派」(trot瞼瑚 

的對立面。2M

白衞分子、帝國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

對喀琅施塔得水兵來説，這一切都很遙遠。到黨的代表大會即將 

391 落幕的時候，非黨的I■喀琅施塔得共和國」已經存在了 15天。政權動員

並裝備了幾個省的大約1,000名武裝的共產黨員，還從莫斯科派了一趟 

專列，搭載了由伏羅希洛夫率領的200多名參加黨代表大會的代表，他 

們是新近由2.4萬人组成的平叛力量的一部分。&此外，這些被動員起 

來的代表還聽到傳言説，幾百名試圖對要塞發起強攻的軍校學員已經死 

在冰面上。人們感到擔憂。渤3月16日，即「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獲 

得通過的那天，圖哈切夫斯基發動了第二次打擊。先是炮擊，接着是 

步兵的猛攻。經過激烈的巷戰，這座城市於3月18日早晨被政權的武 

裝力量佔領。幾天前，水兵的領導層曾向芬闌政府請求政治避難，並 

很快得到肯定的回覆，允許8,000名參與叛亂的水兵乘船逃走一管 

托洛茨基通過契切林向赫爾辛基發出了警吿。湖有多少喀琅施塔得人 

在交戰中喪生，現在仍不清楚。湖紅軍陣亡1,200人；代表大會的代表 

有2人死亡，23人受傷。湖芬蘭政府和蘇俄政府一同消除了芬蘭灣冰 

面上的屍體。處理喀琅施塔得起義的革命特別法庭後來判處2,103人死 

刑；另有6,459名水兵被關進勞改營。

3月18日，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舉行紀念活動，慶祝巴黎公社成立 

50週年一巴黎公社被鎮壓後，立即處決的大約有3萬人。對於這件師 

具諷刺意味的事情，當時有沒有人發表過意見，現在仍不清楚。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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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列寧在政治局會議上與托洛茨基私下交換了便條，提醐 

職羅的海艦隊問題。它不但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和糧食，而且在將來 

證有可能成為政治上的麻煩；托洛茨基堅持認為要有一支海軍。观

就在喀琅施塔得開始遭到嚴重破壞的那天（1921年3月16日）， 

建過漫長的談判，蘇維埃俄國與英國簽訂了貿易協議。犯蘇俄人裝 

展示出某種外交實力。1921年2月21日在哥薩克白軍和英國人的幫助 

下，通過暴動在德黑蘭取得政權的禮薩汗，迅速在波斯宣佈廢除现存的 

頰與波斯條約，並簽訂蘇俄與波斯友好條約，條約規定英蘇雙方都 

要撤軍。獨立的阿富汗為防止英國的再次入侵，與蘇維埃俄國簽訐了 

齡勺。阿塔圖爾克（Ataturk） *的土耳其開始與蘇俄人談判，並在三齡 

輸了條約。293所有這三個條約——波斯（2月26日）、阿富汗（2月28 

0）和土耳其（3月16日）——都在外交上承認了蘇維埃俄國。英國瞬 

樓關僱傭了一位有名的沙俄密碼專家，可以破譯莫斯科的密碼，因而當392 

契切林否認蘇俄干涉波斯事務時，英國知道他在撒謊。列事被截聽到 

懿，I■討厭的勞合一喬治在騙人時毫無羞恥。他説的話一句也不要椭 

……J湖儘管如此，到3月中旬，英國內閣仍然認為，「俄國雖然發生了 

-連串事件」——喀琅施塔得、坦波夫，I■但蘇維埃政府的地位是躅牢 

固和稔定的」。河莫斯科把初步的貿易協議當作是在政治上得到了這個 

老牌帝國主義強國的實際承認。英國商品也有助於讓蘇維埃俄鄭膿 

民出售他們的糧食（那樣就會有東西可買）。2,6

與英國簽訂了貿易協議之後，3月18日，蘇俄人終财蛾在里加 

簽訐了和約，和約也意味着外交上的承認。2”不過，里加條約秘有 

化解俄波之間的新仇舊恨，也沒有改變它們在東歐的野心。说

世界上現在有八個國家承認了蘇維埃俄國的存在：伊朋、阿富汗' 

土耳其、波蘭、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俄羅斯社會主 

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也同烏克蘭那樣的其他的社會主義殊維埃共和離 

立了條約關係。不久之後，德國予以外交上的承認，但與此同時-共

编註：即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1881-1938） ■ 土耳其共和国的纖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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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國際的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在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居住在德國的匈牙 

利人庫恩•貝拉的慫恿下，決定玩火：1921年3月21日，德國共產處 

人開始了極其愚蠢的奪權行動。次暴動被粉碎。3°°新設立的特別法庭 

對4,000人做出判決。德共的黨員總數幾乎少了一半，只剩下18萬人。 

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把失敗歸咎於「反革命」，其中包括德國社會民主 

黨人希法亭，他在幾個月前徒勞地反對過季諾維也夫讓獨立社會民主囂 

人加入德國共產黨的要求。仰在7月12日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當 

時）已經受到嚴重削弱的德國共產黨最後完全成了俄國人的下級。迎

形形色色的敵人讓布爾什維克越發心神不寧。列寧在黨的第十次 

代表大會上説，喀琅施塔得起義是白軍將領和社會革命黨人領導的， 

「這種小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無疑要比鄧尼金、尤登尼奇和高爾察克合 

起來還要危險，因為在我國，無產階級佔少數」。四•對水兵的反革命指 

控中，最重要的一環落在島上的前沙皇少將亞歷山大•科茲洛夫斯基 

身上。他為紅軍服務，是一位優秀的參謀軍官和炮兵專家，波羅的海 

393 艦隊司令費奧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曾經獎給他一枚手錶，以表彰他 

「在與尤登尼奇的戰鬥中的勇敢和功績」。地契卡正確地報吿説，科茲 

洛夫斯基少將不是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的成員，但仍荒唐地堅持認爲 

「他是運動的主要領導者」。迎科茲洛夫斯基逃到了芬蘭（他在芬蘭的維 

堡做了一名俄語教師）。不久，列寧警吿説，在歐洲，俄國的流亡者有 

70萬人，I■現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裏沒有白衞分子」。成t當然，布爾什 

維克自己的隊伍中有7.5萬名從前的沙皇軍官，包括幾百名從前的沙皇 

將軍，而且布爾什維克恢復了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契卡實際上是枝 

有能力組織針對喀琅施塔得事件中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協約國間諜」的 

大型公審的。m但捷爾任斯基仍在內部的評估報吿中認為：|■只要蘇维 

埃俄國jg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孤立的中心，並處於資本主義的包囲中，它 

就需要採取強硬措施，鎮哒白衞分子的冒險行為。J308

,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19頁。

t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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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同列寧一起創辦過俄僑最早的馬 

克恩主義報紙《火星報》。他於1920年10月離開俄國，參加德國左翼分 

子在哈西召開的重要會議，結果被禁止回國：他得了重病，很快去了黑 

森林的一家療養院，但他在1921年初自己新辦的僑民報紙《社會主義通 

勒上繼續提出尖鋭的批評。馬爾托夫強調，列寧有勇無謀，想把波閩 

髀埃化卻未能成功，結果「許多原本不屬於波蘭的領土被割讓給娜 

帝国主義，損害了俄國勞動階級的利益」疽09在喀琅施塔得間題上，他 

也貴備列寧。切尤其是，他指出孟什維克黨人自始至终都是正確的一 

娜國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不成熟，這一點已被列寧犯下的諸多錯 

款' 對政治鎮壓的依賴性和朝三暮四的農民政策所證明。川可是,馬 

磔夫再次開始了流亡生活，列寧卻端坐在克里姆林宮。「讓那些希里 

而議會活動、立憲會議和非黨代表會議遊戲的人到國外去好了，請新| 

鲫裏去 > 到馬爾托夫那裏去，」1921年4月，列寧在《論糧食税〉的小 

冊子裏大發雷霆，「而我們則要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囂人，不論邮 

是公開的或裝扮成「非黨人員』的，統統關進監獄"。严

與此同時，在坦波夫，即使是在作出讓步實行實物税之後，農民竹 

也沒有停止叛亂，而是一邊震擊軍火庫，一邊繼績招兵買馬，甚至到 

輙省份（薩拉托夫、沃羅涅日）招募新的支持者。他們除了搶毓牲州 

畜 > 還搶人»把隊伍擴充到二萬多人。3,31921年4月項力大増的牌 

隊員竟然在戰鬥中多次打敗紅軍。全權代表安東諾夫一奧弗申輙數 

次報吿中懇求莫斯科増派援兵。4月26日，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向 

列寧建議，「派圖哈切夫斯基去平定坦波夫暴動J；列寧表示同意疽惱 

哈切夫斯基的權力並沒有因為未能奪取華沙而受到削弱。冶政治局給 

了他一個月的時間「清算」坦波夫叛亂。m 5月6日，他在緊鄭坦波夫的 

-座火藥廠設立了司令部，宣佈芈備發動步步為營的［打擊戰役J，使 

用機動力量消滅叛亂分子，然後由步兵佔領清剿過的村莊，讓飙分子 

無處容身。大多由城市居民組成的超過10萬人的紅軍部隊各就各位，

譯註：《列寧全集》笫41卷，第229-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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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們一起的遗有契卡的特別小分隊。通過公開處決 ' 扣押人質和大 

張旗鼓地把整村的人驅趕到集中營，到1921年6月的第三個星期，叛亂 

分子只剩下少数的游兵散勇。小為了把殘餘的叛亂分子趕出森林，序 

滅所有藏在森林中的人」，圖哈切夫斯基動用了大炮、機槍和氯氣。3,1 

5至6月，被打死的農民至少有1.1萬人；紅軍損失2,000人。幾萬人被 

驅逐或埋葬。「匪徒們自己已經開始認識到……蘇維埃政權意味着息 

麼。」集中營負責人在談到改造計劃時寫道。m列寧的副手阿歷克謝• 

李可夫注意到了相關的共產黨人在坦波夫的野蠻行為，想畿圖哈切夫 

斯基收斂一些，不要疏遠了農民，但謝爾蓋•加米涅夫卻力主堅待下 

去：「總的來説，自從任命圖哈切夫斯基同志到坦波夫指揮以來，事實 

證明，他採取的所有措施都是完全合適和有效的。_T°

叛亂分子的領導人亞歷山大•安東諾夫逃走了。契卡知道他夢想 

着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及立憲民主黨人統一起 

來，於是就放風説.，將會於1921年6月28日在莫斯科召開反布爾什维 

克游擊運動全體［■代表大會」。三名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I■代表」，其中 

有兩個是契卡的特工人員，堅持要求安東諾夫參加此次大會。他枝有 

參加，但是有大批安東諾夫分子中計被捕。（安東諾夫在沼澤森林襄躲 

了近一年時間，最後由於一個藥劑師的密報而暴露了位置，於1922年6 

月在一個村子裏交火時被打死；他埋葬在當地的契卡總部一坦波夫的 

一座修道院內。

化解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

395 1 920年11月，在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兩個月後，斯大林來到巴

庫。8日，他給列寧打伍報説：I■有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必狽向亞美 

尼亞邊界迅速調動部隊，而且有必要讓他們進入埃里溫。奧爾忠尼放 

則正在按照這一精神進行準備。」奧爾忠尼啟則此時尚未得到莫斯科的 

授權。322 1920年秋，土耳其軍隊入侵從前屬於沙俄帝國的亞美尼亞， 

那裏此時名義上是由被稱為達什納克黨的亞美尼亞民族主義分子統治 ， 

但五十多萬難民、流行病和應餓讓它飽受困擾。“ II月28日，奧爾忠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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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藏則和斯大林密謀派遣軍隊，越過俄羅斯與亞美尼亞的邊界，發助 

偈義」，（「遵照亞美尼亞勞苦群眾的意志」）宣佈成立亞美尼亞蘇维埃 

共和國。和阿塞拜疆的木沙瓦特黨人一樣，達什納克黨人屈服了。524 |

K俄對亞美尼亞的征服差點引發與土耳其的戰爭，但是，亞美尼亞再次 ’

该低服，受到最直接影響的是格魯吉亞。

從1918年開始，斯大林的祖國一直由具有孟什維克傾向的格魯吉 

显會民主黨統治，他們按照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優先的原则， 

不通過蘇維埃——蘇維埃被他們取締了一而通過議會進行治理。仍格 

理吉亞總理是孟什維克諾伊•饒爾丹尼亞。正是他在1898年讓當時一 

欄參加社會主義運動的20歲的斯大林回校讀書，並在1904年再次羞 

馴大林，迫使他放棄「格魯吉亞崩得主義」一主張成立正式狙立的格 

吿吉亞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的格魯吉亞國家。”6但接着就是世界大戰' jl
齢和帝國解體，以及格魯吉亞孟什維主義蜕變為格魯吉亞民族主課的 ?

工具。"列寧和契切林為了得到英國的正式承認，已焚1920年5月7日 

貧訂條約 > 承認獨立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國家，並保證不干預它的事 \

麝产不過•作為交換，格魯吉亞政府在一份秘密附件中同意讓共產 !

备在其領土上的活動合法化。布爾什維克在高加索的代理人，其中包 4
括一個叫做拉夫連季•貝利亞的年輕特工，因此而迅速行動起來曄 

駒厦這個孟什維克國家。329正當格魯吉亞人在莫斯科等待簽詛懿 

版的條約時，紅軍佔領了阿塞拜疆。而在亞美尼亞再次被征服後，布 

博什維克武裝實際上已經包圍了孟什維克的格魯吉亞。

列寧以及布爾什維克其他高層人物對於孟什維克的看法是既醐又396 I 

灘。誠然，俄國的孟什維克並沒有被禁止參加蘇維埃笫八次代表大 

t （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大會是在1920年12月22 '

至29日召開的。正是在那次大會上，在冰冷、昏暗的莫斯科大劇院， 

列寧透露了一項異想天開的計劃——實現俄國的電氣化。抑但是，早 

在1917年10月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把孟什維克和右派社鮮 

罅人扔進了歷史垃圾堆的托洛茨基，吿訴與會的2,537名代表説仙 

於內戰的結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特別危險，必須毫不贸情地 

脖他們」。捷爾任斯基也這麼看。孟什維克領導人費奧多爾•唐恩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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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列寧在講話中列出了一長串與蘇維埃俄國簽訂和約的國家，但卻漏 

掉了格魯吉亞。心事實上，列寧此時正暗中敦促，在處理格魯吉亞的 

民族感情時要特別慎重，這顯然是他接受了波蘭慘敗的教訓。列寧明 

確命令奧爾忠尼啟則，不許I■自行解決格魯吉亞問題」。垃

不過，對武力奪取格魯吉亞的必要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意見倒 

是一致的，就像之前在利用巴庫作為革命跳板的問題上他們也是意見一  

致。窃實際上，在格魯吉亞問題上，斯大林沒有表現出半點猶豫，而在 

波蘭問題上，他曾幾次三番猶豫不決。除了憎惡格魯吉亞孟什維克， 

他對於採取激進政策明確提出了一個戰略上的理由。「高加索對革命所 

以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它是原料、燃料和糧食的產地，」他對《真 

理報〉的記者説（1920年11月30日），「而且還在於它位於歐洲和亞洲之 

間，特別是位於俄國和土耳其之間，並且有幾條在經濟上和戰略上極重 

要的道路特別是，斯大林認為孟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提供了「一個 

外國干涉和佔領的區域」，即侵略者進攻蘇俄中心地區的跳板，這明顫 

增加了事情的緊迫性。335

許多布爾什維克預計，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政府會因為它自身的不 

得人心和無能而垮台，因而建議等待民眾起義。可格魯吉亞共產黨只 

有1.5萬人，不是一支真正可以依靠的本地力量，而孟什維克至少有7.5 

萬人，並且逮可以得到工人的支持。攻在莫斯科，人們紛紛指責孟什 

維克政府的危害性——比如支持北高加索反蘇維埃叛亂分子——這時， 

反對採取軍事行動的意見開始動搖。1921年2月14日，列寧放棄謹慎 

397 的立場，最終允許奧爾忠尼啟則佔領格魯吉亞。實際上，2月11至12 

H，身在當地的奧爾忠尼啟則就同莫斯科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計議好 ， 

從亞美尼亞派紅軍進入格魯吉亞，並在不同民族雜居的爭議地區洛里 ， 

策劃了一場由亞美尼亞和俄羅斯叛亂分子發動的「起義」。魄義J成了 

紅軍全面入侵的藉口。照2月15日，紅軍從阿塞拜疆全面入侵格魯吉 

亞。2月16日，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菲利普•馬哈拉澤宣佈成立格魯吉

*認註：《列寧全集》第49卷，第736頁，註259。 

t譯註：《斯大林全史》第4卷，第3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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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维挨共和國，並向蘇維埃俄國請求I■援助」。2月25日，紅軍進入梯 

祁斯（為免遭炮擊，梯弗利斯已被放棄）。

奧爾忠尼啟則在自己的家鄉格魯吉亞做了伏龍芝在其家鄉突厥斯坦 

0劉的事情。I■蘇維埃格魯吉亞萬歲！」奧爾忠尼啟則在給莫斯科的電 

繭欣喜若狂。斯大林對於摧毁協約國的僕從也是洋洋得意。但列寧 

一他在1917年曾因為不允許俄國的其他社會主義者加入革命政府而 

成0要辭職一現在指示奧爾忠尼啟則，要儘量與被打敗的格魯吉亞孟 

什維克組成聯盟。琲列寧這樣做似乎是因為他覺得，在I■小資產階級的J 

蹌吉亞，布爾什維主義的政治基礎比較薄弱。此外，他似乎還覺得 

红軍入侵給蘇俄人的國際聲譽蒙上了陰影：格魯吉亞事件在歐洲社會民 

操人中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1921年3月3日，感到為難的奧爾忠尼 

舰打電報給列寧：「正在盡一切可能增進與格魯吉亞知識分子的接櫥 

W«J339但奧爾忠尼啟則覺得，誣小慎微是一種失敗的政策。如不 

管怎麼説，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拒絕了列寧成立聯合政府的建議。

格魯吉亞不是波闌，從軍事意義上來説肯定不是，而且南高加索三 

何不稳定的小共和國缺少波蘭那樣的國家，可以讓它們像波羅的海沿岸 

地區的三個小共和國一樣，緊隨其後走向獨立。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原 

光措里倫敦和巴黎，但兩個協約國沒有伸出援手，法國只是答應移交 

Z前白軍留下的、現存放在伊斯坦布爾倉庫裏的生鉗的卡賓榆和梭檢 。 

宋在梯弗利斯陷落當天，格魯吉亞的幾位部長環在巴黎懇求法國政府提 

供軍事援助。"顷國人的眼睛盯在裏海的石油上，以前他們為了不讓 

館得到石油，曾經派過一支速征軍，但後來發現，長期佔領高加索的 

代價太大，問題太複雜。「我現在是坐在一隻火藥桶上，成千上萬的人 

聽引爆它」，英國專員從梯弗利斯寫信給妻子説。盧外交大臣寇松竭 

力勸説自己的政府，在南高加索和波斯北部保持英國代價不菲的軍事存398 

在，以防俄國重新征服，但是和寇松一樣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陸軍大臣矗 

Mr丘吉爾認為，如果俄國繼績分裂，將來徳因的勢力就有可能再 

爛張到整個東歐，或許還有地中海東部。*3

英國人撤出了巴庫和梯弗利斯，一路向西到達巴統，接着就永神 

閒了高加索（1920年6月7日）。格魯吉亞人慶祝英國人的離開•認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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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帝國主義取得的勝利。巴統飄揚着格魯吉亞的旗幟，但是，由於 

法國人的猶豫再加上英國人的撤離，格魯吉亞人的命運只能由莫斯再 

和安卡拉決定了。3" 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e Kemal）優先 

考慮的是兼併亞美尼亞人居住的省份（卡爾斯、阿爾達漢），而不是换 

助阿塞拜疆的突厥同胞，而且他把蘇維埃俄國看作是反抗凡爾養断 

的盟友（差不多是和蘇德恢復友好關係同時）o 345在紅軍從東、北椭 

方向入侵格魯吉亞時，土耳其人從南面向前推進，目的是奪取港口城 

市巴統，而那裏的格魯吉亞領導人在紅軍到來之前就逃走了。1921年3 

月110 ＞法國的「埃內斯特•勒南號」軍艦已把格魯吉亞的黃金儲備、 

教會珍寶以及檔案文件運往伊斯坦布爾，準備轉運法國。"6五天後, 

土耳其宣佈兼併巴统。但孟什維克格魯吉亞的1萬名士兵設法解除了土 

耳其人在巴統的一支2,000人的小規模守備部隊的武裝。"為了不讓土 

耳其人得逞，3月22日，在孟什維克的默許下，紅軍開進巴統。掘三天 

後，法國和意大利的軍艦把孟什維克政府、軍事指揮機構以及難民*  

他們之前趕走英國人的同一座港口逾到了伊斯坦布爾。*9

在此期間，斯大林疾病纏身，身體虛弱，在飲食上享受特殊邮 

遇。1921年3月15日，娜佳•阿利盧耶娃寫信給加里寧，説「這個月的 

食品包裹裏有15隻雞（專門給斯大林的）、15磅土豆和一輪奶酪」，但田 

經吃掉10隻雞，而這個月還有15天。因為需要特殊的飲食，斯大林魅 

吃劇。她請求把每個月雞的數量增加到20煲，土豆增加到30磅舟 

月25日，斯大林做了闌尾切除手術。的列寧讓助手給斯大林送了 I■四成 

最好的波爾圖葡萄酒。必須在手術前給斯大林補補身體」。攻但是舟 

大林當時還患有其他疾病，可能和斑疹傷寒有關，也可能和處於非海i 

399期的慢性肺結核有關，因為革命前他得過肺結核（斯維爾德洛夫,愚有膽 

核，斯大林在西伯利亞流放時和他合住一間屋子；在青徼素出現之前， 

這種病根本無法治癒）。1921年4月，政治局命令斯大林去做溫泉療養， 

因此，1921年5至8月，他是在北高丿！:嗦的納爾奇克度過的。珀列寧籍 

爾忠尼啟則發了幾封電報，詢問斯大林的健康狀況和醫生的意見。

在斯大林療養期間，正好是山那暹的南高加索政局持續動理的時 

候。1921年4月10日，在魯斯塔維里大街的梯弗利斯歌劇院召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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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有3,000名工人代表和工人參加的會議，會議通過的決議敦促布爾 

臍克革命委員會捍衞格魯吉亞的獨立和自決權，同時要求讓所有並非 

意在推翻政權的社會主義組織合法化，甚至要求組建獨立的格魯吉亞紅 

第。這樣的情緒只會加強。為了讓自己的同胞屈服焚他們的布爾什維克 

新主人，奧爾忠尼啟則急需得到幫助。於是，他邀請斯大林到山這遢的 

棉弗利斯。斯大林慨然應允，參加了 1921年7月2至3日的高加索局全 

M議。奧爾忠尼啟則在會上作了政治形勢報吿。3“7月5日，在梯弗 

利斯召開的另一次有工人參加的大會上，斯大林在講話的開頭「以革命 

的名義向梯弗利斯的工人致意，強調他們的領導作用」,但會埸上招呼 

他的是一片嘲笑聲，説他是「叛徒」和「兇手」o主要的發言人、格魯吉亞 

馬克思主義元老伊西多爾•拉米施維里的講話赢很了熱烈的掌聲，他指 

貴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的武力征服。梯弗利斯的工人領袖亞歷山大•德 

段讐（AleXander Dgebuadze）對斯大林説：「誰讓你來這裏的？我們的 

f ：樣了？拜克里姆林宮所賜，這琪流了血，而你卻談友誼！索索， 

你在二我倆開玩笑呢！产聽眾唱起了歌頌格魯吉亞自由府歌曲°成

警晚上，在自己的家鄉和老地盤格魯吉亞遭到當眾羞辱之後,斯 

籠¥卡逮捕了一百多名當地的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其中包括拉 

誓f里和德格布阿澤，塞滿了沙皇時代的麥捷希監獄以及下面那座較 

聾拘留所° （當斯大林發現童年時代的朋友、現在是格魯吉亞孟什維 

克的索索-伊列馬施維里也被逮捕的時候，他讓人把他放了 ,摆邀請 

他見面，但伊列馬施維里拒絕了一他把斯大林視為叛徒―來他帶 

着青年斯大林在哥里時的秘聞一起移居國外了。）357

7月6日，斯大林來到當地的布爾什維克黨部，訓斥格魯吉亞 

領導層（菲利普•馬哈拉澤、馬米亞・奧拉赫拉施維里〔Mamiya 

Orakhelashvili）、布杜•姆季瓦尼）＞ 並在梯弗利斯蜜組織全體黨員大會 

上發表訓話。「我記徊在1905年至1917年期間，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 400 

和全體勞動者中間呈現出一片兄弟般團結的景象，當時阿爾明尼亞工 

人 ' 格魯吉亞工人、阿捷爾拜疆工人和俄羅斯工人兄弟般地團結在一個 

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按照會議記錄，斯大林如此説道’「而現在，當我 

到達梯弗里斯之後'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南高加索各民族工人之間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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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團結已經沒有了。民族主義在工人和農民中問增長了，對其他民 

族同志的不信任情緒加深了。」他把這種「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精神J鬭咎 

於格魯吉亞孟什維克 '阿塞拜疆木沙瓦特黨人和亞美尼亞達什納克鷹人 

三年來執政的結果，號召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同民族主義作無情的円 

爭，恢復……那種兄弟般的國際主義關係」。•斯大林還談到為遏制三方 

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成立南高加索聯邦的想法，該想法遭到強烈反對。瑚 

事實證明，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的民族主義情緒一點也不比被推觥 

孟什維克的民族主義情緒小。實際上，隨着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三 

國的分離，格魯吉亞人還有烏克蘭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是最難平息的。 

1921年之後，從政治上和精神上對於斯大林的家鄉格魯吉亞的征服, 

對他個人的專政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蘇俄的第一個術星國

當作者們通過回溯一位早年的精神變態和殺人兇手來為斯大林佛 

時，他們的作品誼起來像在描寫與他同時代的羅曼•馮•溫格恩一什 

捷爾恩貝格男爵。询這位野蠻而瘋狂的男爵1880年代出生於奧地利， 

母親是德國貴族，父親是波羅的海地區的德意志人、一個古老貴族家庭 

的後札但這個男孩就像他參加過十字軍束征的祖先一樣，是在帝職 

羅的海沿岸地區長大的。他加入帝俄軍隊，在東部貝加爾地區和阿培 

爾地區多民族的哥薩克部隊服役，並在世界大戰中因為作戦勇敢而屢立 

戰功。他也因為任性而受到過處分。勇敢，殘忍，他的這種特點砌 

是來自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條頓騎士，但據説他還曾對朋友吹嘘，想有- 

天，他會成為中國的皇帝，甚至有可能恢復成吉思汗横跨歐亞的宏大 

的蒙古帝國。男爵娶了一位19歲的滿洲格格，這讓他又有了一個射） 

——浦洲人。他是堅定的君主派，憎恨布爾什維主義的渔聖行為，跌 

401便拼湊了一個所謂的［■野蠻師」，由東西伯利亞的哥薩克、糙靶人、象 

古人和藏人等組成，在內戰中向紅軍發動聖戰，但是在高爾察克被撼

譯註：《斯大林全粉第5卷，第76-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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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他在滿洲尋求避難。1920年10月，男爵率領他那800人的小小 

的「野蠻師」，從滿洲跋涉數千英里，進入外蒙古一它過去是中國的一 

個省，直到1911年由於清朝滅亡而獲得事實上的獨立，但在1919年， 

中國軍隊再次佔領那真並實行了恐怖的統治。中國人廢黜了蒙古的世 

俗統治者 ' 活佛博克多格根（BogdGegen），他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僅次 

於達賴喇嘛（在拉薩）和班襌喇嘛，男爵的目的是恢復那位活佛的地位。 

但是在1920年10月底、11月初，温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未能拿下中國 

人據守的蒙古首都庫倫，守衞庫倫的部隊多達12,000人。在處決了逃 

兵之後‘他退到蒙古束部,在那裏收容了很多從東西伯利亞過來的白軍 

潰兵，另外又招募了想要解放這個佛教國度的蒙古和藏族部隊，搶劫過 

往的中鼻商隊‘滿足他的大煙癮，因勇敢、殘暴而聲名大振,被他用 

鞭子芝得皮開肉綻的士兵會被送去醫治，傷好之後再接着用鞭子抽. 

有時候’男爵會把人捆起來，燒他的頭髮；有時候，他會往人的鼻孔裏 

灌水，往直腸裏灌松節油。36。

1921年2月初，溫格恩―什捷爾恩貝格再次向庫倫發動進攻，他的 

手下大約有1,500人，而中國士兵至少有7,000人，但這-次，在吉利的 

農曆新年那天（2月4日），他勝利了 o 36】清理大約2,500具屍體花了幾天 

時間,，其中大部分都帶有馬刀的傷口 o隨即便是搶劫。遠道而來的中國 

援軍遭到阻擊‘丟下幾百頭駱鸵運來的武器、給番和銀元。3622月21日 

—同一天，未來的國王禮薩汗在德黑蘭發動右翼政變，四天後，奧爾 

忠尼啟則從孟什維克手中奪取了格魯吉亞的首都梯朋撕，八天後，喀 

琅施塔得爆發起義——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在蒙古首都舉行隆重的儀 

式，讓博克多格根重新上台。”3在蒙古人和藏人的奉承中得意洋洋的男 

爵，開始四處捕殺布爾什維克政委 ' 猶太人和身體有缺陷的人。名單上 

列出的目標有846人，其中猶太人38人，他們都被就地處決。w

長期以來，俄國商人和冒險家已經滲透到通往中國的門戶一外蒙 

古。現在，布爾什維克政權把一個阿爾泰人（衞拉特）、負責共產國際荥 

藏部的謝爾蓋•鲍里索夫（Sergei Borisov） ＞和一個朋問」小組一起派到 402
庫倫。场鮑里索夫來自一個信奉薩滿教的民族，佛教徒一度試圖讓他們 

皈依（他本人誼的是俄國正教學校）°他的目的是與蒙古民族主義分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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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聯盟，後者已經和東西伯利亞布里亞特的布爾什維克有過接觸。蒙古 

民族主義分子有兩個集團。一是東庫倫集團，由海關低級官員丹增（生 

於1885年）領導，他是一個貧窮婦女的私生子；該集團的成員包括蘇 

赫一巴托爾（生於1893年），他19歲就成了博克多格根軍隊中的機槍團 

團長。另外一個集團叫做「領事山」（庫倫主要由俄國人居住的區域）， 

比較激進，由博多（Bodoo，生於1895年）領導，他是一所俄國學校的蒙 

語教師；集團成員有喬巴山（生於1895年），他做過喇嘛，是一位逃離寺 

院的貧窮婦女的私生子，在做雜役時碰到了一所俄國翻譯學校的校長， 

他先是在那襄上學，然後又到東西伯利亞首府伊爾庫茨克接受進一步教 

育。366 1920年6月25日，兩個集團在丹増的帳篷裏聯合起來，成立了 

蒙古人民黨，目標是：「清算對我們的宗教和民族抱有敵意的外來的散 

人；恢復失去的權利並真正復興國家和宗教；……全面關注窮人和地位 

卑微的群眾的利益；過上既不壓迫他人也不受他人壓迫的生活。^他 

們同意鲍里索夫的意見，決定派代表團到莫斯科請求幫助。獭1920年II 

月，由七人組成的蒙古代表團抵達蘇俄首都，會見了列寧和斯大林。地 

這時，博克多格根已經重登汗位，庫倫也已被溫格恩一什捷爾恩 

貝格佔領。1921年3月1至3日，蒙古人民黨在宏界蘇方一側的特洛伊 

茨科薩夫斯克（恰克圖）召開大會，最後那天的代表有26人。37°為了推 

翻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他們成立了一個臨時革命委員會和由大約 

400名騎兵組成的人民革命軍，這支部隊集中在西伯利亞的東南都；接 

着，他們在3月18日——同一天，布爾什維克與波蘭簽訂和約一越過 

蘇蒙邊界，紅軍部隊跟在後面。371

用共產國際的話説，在蒙古，根本不存在「革命形勢「但溫格 

恩一什捷爾恩貝格男爵佔領蒙古成了天賜良機，為布爾什維克的入侵 

及革命暴動提供了藉口。到1921年春，蒙蘇聯軍打擊蒙古I■反革命基 

403 地」，打擊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以對蒙古牧民大肆「徵用」為生的軍 

隊的攻勢，本身已經在進行了。5月21日，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發 

怖公吿，「以俄羅斯合法的主人、全俄皇帝米哈伊痢•亞歷山德羅維奇J 

的名義，號召西伯利亞的俄國人起來反抗布爾什維主義，並發誓I■消滅 

政委 ' 共產黨員和猶太人」。”2 （儘管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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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8年已經在彼爾姆被處死了。）6月16日，政治局才批准發動I■革命 

應攻」。一份「請求」蘇俄軍隊援助的官方文件被炮製出來。蘇赫一巴 

個和紅軍部隊在1921年7月5至6日佔領了庫倫。圳

斯大林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度假。在格魯吉亞的首都梯弗利斯， 

有人對他起哄，説他是布爾什維克的帝國主義分子。在格魯吉亞和蒙 

古事件發生的同時，共產國際恰好在莫斯科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 

的主题之一就是民族解放。「這裏我還想強調一下殖民地運動的意義，」 

7月5日，列寧對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605名代表説，「十分明顯，在未 

來的世界革命的決戰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數原先為了爭取民族解放的連 

動，必將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許比我們頂 

期的要大很多。」落後國家一下子成了革命的領導者（|■全場活躍以示贊 

同J）。•而且就像蘇維埃俄國「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自身獨立提供了有力 

支持一樣»東方各國在我們共同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也是我們 

的盟友」。3" 7月11日，蒙古再次宣佈獨立。在此期間，溫格恩一什捱 

亩恩貝格的部隊在前往西伯利亞的途中，順便俘虜或打散了大批中國 

人，但未能如願在西伯利亞本地挑起反蘇維埃起義，因此他只能四處逃 

嵐；共產國際的報吿把他的手下説成是「投機分子、嗎啡成癮者 ' 脂片 

鬼……以及其他反革命勢•力中的渣滓」。"5據見過他最後一次行軍的人 

説，男爵「垂頭喪氣 > 騎着馬，走在隊伍前而。他沒戴帽子，幾乎沒穿 

衣服。在他赤裸的胸上，用一根明黃色的繩子掛了許多蒙古人的護身 

符和小飾物。他看起來活像是史前的猿人J。”6

温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在一次暗殺陰謀中逃過一劫（他的帳篷遭到 

機槍掃射），但是在1921年8月22 0，他被活捉並交給紅單«他向抓住 

他的人透露了自己的身份。3"證據顯示，他的蒙古顏間逃走時带走了 

1,800千克的金銀珠寶，這些珠寶被藏在了河底下。一支隊伍把男爵押 

送到西西伯利亞的首府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那裏的審訊證明，他「心404 

理上絕對不健康」。378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41/2頁• 

|繹註：後更名為新西伯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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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用休斯電報機從莫斯科下令召開公審大會一大會本來是要在 

莫斯科開的，但是被稱為「西伯利亞列寧」的伊萬•斯米爾諾夫堅持認 

為，在當地審判的影響更大。扔1921年9月15日，鄂畢河岸邊諾沃尼 

古拉耶夫斯克最大的公園中，在用木頭建造的夏日劇場裏，幾千人參加 

的公審大會開始了。男爵出現時穿着他的黃色蒙古袍，胸前戴着帝俄 

的聖格奧爾吉十字勳章。大約六個小時過後，他被判犯有如下罪行: 

為日本人工作，想要建立一個中亞國家；企圖復辟羅曼諾夫皇朝；拷 

打；反猶；以及暴行。他只否認與日本人有勾連。通當天晚上或次日 

凌晨，他被當地的契卡處死。泪他的瘋狂讓其他人得到了好處。男爵 

不僅代表蒙古人把中國軍隊趕出了蒙古，而且他的劫掠和野蠻還幫助 

趕走了中國的農民移民一1911年，其數量約有10萬人，但是到1921 

年，只剩下8,000人。3队1921年9月14日，蒙古政府發表聲明，不承詔 

中國的宗主權o 383契切林代表蘇維埃俄國發表了一份模稜兩可的聲明＞ 

它沒有直接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但實際上承認了蒙古的獨立。3M

無論是對於蒙古的獨立還是蘇俄的第一個衞星國的建立一比二 

戰後的東歐早得多一麝•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的貢獻都是歷史性 

的，因為在他被打敗之後，紅軍就留了下來。郷1921年9月，讓蘇俄 

外交人民委員部措手不及(它正試圖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是，一個 

以丹增為首的蒙古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這其中包括26歲的蘇赫一巴托 

爾。蒙古人是要尋求財政、基礎設施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同時還想討 

論與蘇維埃俄國的傾土爭端以及即將到期的帝俄經濟特許權問題。* 

從1921年10月26日開始，在大都會飯店連續開了五次會。來自布里亞 

特的共產國際官員鮑里斯•舒米亞茨基(Boris Shumyatsky)在11月2日 

對列寧解釋説，別説社會主義革命，他們能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就不鈴 

了，因為蒙古要落後蘇維埃俄國兩個世紀：將近一半的男性人口是束 

嘛廟的僧人，唯一的權威人物是活佛博克多格根。但舒米亞茨基補充 

405 説：酒赫一巴托爾是陸軍部長，平民，是蒙古方而新出現的。儘管年 

輕，卻極為勇敢……是蒙古人民黨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也是優秀的 

演説家……完全傾向於蘇維埃俄國。會説一點俄語。」泪11月5日，已 

經宣佈廢除沙俄所有秘密條約的蘇俄政府，自己也同外蒙古簽訂了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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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條約。通紅軍部隊「獲邀」駐留，兩個政府也互相承認一不是兩 

個國家，這是為了不過分得罪中國。舒米亞茨基起草了文件（在斯大林 

軌政時期，他將負責電影業）。在博克多格根仍然作為名義統治者的同 

時，蒙古實行君主立憲，但也屬於「新型的人民民主」。3曲

歷史上從未有過在如此廣闔的區域進行的內戰。與世界大戰相比， 

俄國內戰中的戰役和再次進行的領土征服戰爭，規模都不算大，但是在 

1918至1923年，那裘卻有800萬至1,000萬人喪生。其中十分之九是平 

民。死於斑疹傷寒、傷寒、霍亂、流感以及饑餓的人可能比死於政人炮 

火的人還多。無數在戰場上受傷的士兵都因為缺少戰地醫生、藥物、料 

移途徑以及醫院而死亡°另外,多逹20萬人成了紅色恐怖的犧牲品，而 

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的至少有5萬人。財富損失也很巨大。］921年的纾 

濟產量胃至不到1914年前的六分之一；1921年的楹食收成是1913年的 

一半° 390 1913年，俄國是世界上的糧食出口國；1923年，俄國由現了 

人吃人的現象。1另外，醫生、科學家、教師、藝術家等等，纷紛移居 

國外‘總共大概有150萬人 > 而且（與1789年後的法國不同）其中大多数 

後來再也沒有回到俄國，他們把歐俄的文明帶到了全世界，並對蘇維埃 

俄國的對外政策造成很大的影響。在國內，出現了不是-種，而是兩極 

強大的結構：一是農民革命 > 它讓白軍磕壞了牙齒,二是布爾什,维克專 

政，它被迫同意「農民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貫喜歡赌博 

的列寧用後者又賭了一把。他後來説.1921年春天在經濟上頤的「失 

敗」»要比高爾察克、鄧尼金或皮爾蘇茨基造成的軍事上的失辭嚴重得 

多」。392•不過，可悲的是，列寧在1921年3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 

不脸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反對作出讓步項行實物税，承認私人貿易的 

合法性，傩管對於挽救政權來説不算太遲，但是對於挽救鄉村襄的過地 

餓殍來説，則來得太理了（這是第十章的主題）°

•霹註：《列演全集》笫42卷，第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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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俄羅斯人與歐亞人之間的搏鬥也是一場經濟戰，因為戰埸上的每次 

推進都會帶來戰利品：糧食、私洒、布匹、靴子、煤油，或者像布哈拉 

那樣，黃金。士兵或其他武裝人員奪取的紀念品通常會出現在剛剧形 

成的黑市上。打家劫舍也是常事。在紅軍控制的地方，市場上可以買 

到紅軍各種各樣的軍用違禁品（步槍、機槍、炮彈）。有時，武器並不 

是來自戰場，而是直接來自倉庫或火車站 > 做生意所需付出的代價不過 

是給官員和衞兵行賄。革命取締了市場，結果把包括政權在內的整個 

國家都變成了非法市場交易的從業者。「新經濟政策，」國家計劃委員会 

的一位官員評論説，I■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罪惡的土壤中長出 

來的，是從十月革命消除資本主義制度的『罪孽』中形成的。产以蜿 

一般的法令確立合法市場多少有點奇怪，這些法令在1921年4至7月紛 

湧而至，勉強允許這樣那樣的私人活動。（1921年8月9日的法令要求 

國家代理人執行那些法令。尸“然而，以往那種強制剝奪財產的做法並 

沒有很快消除。圳新經濟政策有關財產問題的法律，對於共產黨统治 

下的市場關係，在許多方面仍然模稜兩可。

民族政策同樣十分混亂。在布爾什維克的統治集團中，斯大林多 

次表現出他最重視俄國歐亞地區的防衞作用。他精通民族事務，自信 

在這一領域足以指導列寧。瑜但是在波曲民族主義問題上，列匏 

視了斯大林的警吿，為了輸出革命而在西部發動了一場不幸的軍事或 

勢。地波蘭在1920年大勝蘇維埃俄國，讓接受民族主義的「必要的耕 

有了明顯的地理上的重要性：烏克闌蘇維埃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薩我 

共和國一那是斯大林參與建立的——現在似乎成了遏制波蘭攝張的力 

量。抛但是，就在波蘭民族主義變成了一個外部難題並在內部產生修 

響的時候，同樣強大的格魯吉亞民族主義卻被化解了，而這在很大程度 

上是靠斯大林的謀略。怎樣控制這樣的民族主義並將其用來為共產备 

的目標服務，是他一直考慮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説，他是一個在偌级 

問題上毫不妥協的人，但也知道與少數民族共產黨人妥協的必要性，直

407 然當他感到那些地區會被蘇俄的外部敵人用來削弱甚至入侵蘇維埃毆 

時，是不會容忍分離主義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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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形成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成見：在大俄羅斯與各個較小民族的交 

往中,普遍存在即便不能説是暴力，至少也是傲慢和赤裸裸的歧視， 

而這在他看來，顯示出蘇維埃俄國不好的一面。1921年9月9日，阿道 

夫•越飛給列寧發了一封憂心忡忡的電報，聲稱在突厥斯坦，兩位布 

甫什維克官員之間的政策分歧點燃了俄羅斯人與當地人之間的仇恨。 

列寧在9月13日回覆時要求提供更詳細的信息（「要事實，事實，事 

實」），並在最後説：「取得當地人的信任；取得三倍、四倍的信任；證 

明我們不是帝國主義者，我們不能容忍這種傾向存在——這對我們的整 

個世界政是極其重要的。這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是毫不 

誇張的世界性問題……這個問題將影響印度，影響東方，這可開不得 

玩笑，要千倍地慎重。」颂・

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列寧開始説了一些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 

的題外話o 1921年 > 他説布爾什維克只是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他們還沒有到達社會主義。401社會主義在俄國何時、尤其是如何真正 

建成的問題,，隨着世界革命出人意料的失敗，隨着內戰的「發現之旅J 

暴露出的落後程度和已經支離破碎的歐亞地區普遍的绝望情緒，髪得愈 

發尖鋭了。

斯大林想要繼續弄清楚全球的革命前景,包括戰爭與革命的關係。 

在拉狄克1920年寫的一本著作上面，他寫道：|■在俄國,工人和士兵聯 

合了起來（因為和平未能實現），而在德國，他們卻沒有，因為那襄和 

平已經實現。」4。2在季諾維也夫］920年的—本《戰爭與社會主義運動中 

的危機》上，斯大林寫道：（■沒有這次〔1905年俄國被日本〕戰敗.也不 

會有俄國革命。严表達這些觀點的時候，剛好是在紅軍成為革命的工 

具，再次征服從前的帝國邊疆地區——烏克蘭、突厥斯坦、南高加索 

—以及蒙古之前。404在和契切林私下交換意見的時候，他流露出某種 

悲觀的情緒。「您對我在信中談到的對東方國家的經濟政策提出的反對 

意見，是以對我們自己經濟狀況的極端的悲觀情緒為基礎的，認為協約

•霹註：《列寧全集》第51卷，第322、3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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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國資本現在會滲透到東方各國，而我們對此卻無能為力，J契切林給他

寫道（1921年11月22日），「但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在討論的是一個相 

當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不會原地不動的。即使在那些 

與西方資本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協約國資本的猛 

攻下也不會那麼快地投降認輸，它們之間將會進行長期的鬥爭。」契切 

林提到了羅馬尼亞、土耳其、波斯和埃及。但斯大林沒有被説服。「當 

然，在將來的某個時候我們會慢慢擺脱經濟上遭受的嚴重破壞，那時 

候，我們就可以討論在這些國家的經濟行動了。」不過，與此同時，盧 

布的交換價值卻在不斷下跌，蘇維埃俄國沒有任何可供出口的東西，貿 

易差額不理想，而且缺乏足夠的黃金。斯大林認為，蘇維埃俄國最好 

開發國內與東方接壤的地方——突厥斯坦、西伯利亞、阿塞拜疆。405

1921年底，斯大林公開表露出悲觀情緒。「世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 

級革命的『害怕』或『恐懼』（如他們在紅軍進攻華沙時所表現出的）已經 

煙消雲散。」他在《真理報》上寫道（1921年12月17日），「與此同時， 

歐洲的工人幾乎每次得到蘇維埃俄國的消息都會表現出的那種無限的熱  

情，也在消失。」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説，俄國在世界上的勢力因為內戰 

而在總體上減弱不少。與英國達成的來之不易的貿易協議是一頂帶刺 

的桂冠。「不應忘記，貿易的和其他各種各樣的代表團和協會源源來到 

俄國，一方面是做生意並幫助俄國，另一方面這些也是世界資產階級最 

好的情報員，因此，現在世界資產階級對蘇維埃俄國，對它的強弱比過 

去任何時候都知道得清楚，這種情況下，一旦發生新的武裝干涉就有非 

常嚴重的危險。」斯大林寫道。除了日本，他還指出波蘭、羅馬尼亞和 

芬蘭，甚至土耳其和阿富汗都是可怕的挑戰。4°6*獲勝的蘇維埃俄國遭  

到包圍和滲透。它在竭力同資本主義列強暫時妥協的同時，也通過新 

經濟政策努力在國內與資本主義達成和解。杜爾諾沃的革命戰爭產生 

了自相矛盾的結局。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95 ' 96-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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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是随身帶到了莫斯科並使其遍佈蘇聯。

22 Kun, Unknown Portrait, 74-5;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3-16.關於劫案的問题,艾米 

爾•路德維希在1931年採訪斯大林時寫道：「這是唯一一個他不願回劄擱 

題一除非是説，他是用置之不理的方式來回答。」“Izbescdy,” &佛湖42-3.

23在撰寫傳記這個行當中，有些成就最突出的從業者把填補空白看作是必不可少 

的 « 參見 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s Nose.

24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的檔案已經佚失。Van Ree, “The Stalinist Self；” 263, nl8(引自 

斯蒂芬•瓊斯(Stephen Jones) 2006年8月的私人通信),

25 Arsenidzc, “Iz vospominaniia о Stalinc," 219.另見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鲍里斯, 

伊萬諾夫(Boris Ivanov)的説法 »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60-1 •

26斯大林在參加1920年3月烏克蘭共產黨第四次代表會議時填過一份調查義•他 

在表中聲稱，從1902年到1913年，他經歷過八次被捕、七次流放和六次选脱・ 

同年晚些時候，在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刊物撰寫的文韋中，斯大林説自己经歷了 

七次被捕 ' 六次流放和五次逃脱。這就是他的一些官方傳記存在混亂的根源・ 

Ostrovsku, Kto міаі, 7. 2004年的這一版跟較早的那版(Olma, 2002)略有不同。

27青年斯大林上學的時候正好是亞歷山大三世在位期間(1881-1894)，當時帝固的 

所有小學都被置於至聖主教公會的領珥下，以擴大正教在教育領域的影割其贵 

這積影響已經很大了)° Istoricheskii ocherk razvitiia tserkovnykh.

28 Rayfidd, “Stalin as Po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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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169-

JO Service^ Stalin. 27; King, Ghost of Freedoml 183-4-

Jl ЛШеЬіп, Velikiipseudonym、76; Ircmashvili, Stalin unddie Traffdie^ 18.

31 Ostrovskii» Kto aoial\ RGASPI, £ 71, op. I0> d. 273 (Vladimir Kaminskii, *'An Outline of 

the Wars of Childhood and Youth of Stalin");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the Formative 

fers," 18-44; Jones, Socialism.斯大林筆名和化名的清單可見於Smiih, Youn^Stalint 

45B。所有「姑娘」一到1918年為止有十個，還不包括兩個妻子——的名單 

可見於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xxviii °

第一章帝國子民

1 ЙО希問獨裁者，他成為職業革命家，是不是因為童年受到了虐待。斯大林 

不可能承認他對革命的忠誠是因為童年時代的怨恨，但他的否認聽起來仍然是實 

話, “Izbesedy/* Bolshevik,轉載於Soc/iineniia, XIII: 104-23 (ас 113).

2 Mitchell, Maritime History. 742

J Lieven, Empire, 204,

i Blum, Lord and Peasant Racf Undcntanding Imperial Russia^ Hoch, Serfihm and Social ControL

5 &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Klier, Russia Gathers her Jews, *

6 Bnshkovitch, “Princes Cherkasskii."

7 Baddeley, Russian Conquest} Allen, uCaucasian Borderland," 230; Gammer, Muslim 

Raistdnc,

I有些定居在北高加索的低地地區而沒有越過邊境。Degocv,脸旅@i诚新gBmm, 

Edge of Empire； Breyfbglc» Heretics and Colcnizer\ Jersild, Orientalism and Empire.

5細&G独矿3*的140.臭名昭著的帝俄高加索總督阿列克謝・葉爾莫洛夫 

(AlekseiErmolov > 1771-1861)將軍一他抱怨説「這個山區到處都是不服管教的 

人J—在巡視各處的時候會穿着本地的服裝，佩戴高加索的手工製品。

10 AvaloQj Prisoedinenie Gruzii k Rossii; Gvosdev, Imperial Policies.另見 Allen, History of the 

Gtorffan People；以及 Atkin» uRussian Expansion： 139-87.

11佛魯吉亞人，」有位學者寫道>「有理由感謝俄國的統治血血 

His Hangmen. 3.到1915年，當地人口已達1,150萬，包括南高加索(外高加索)和 

北高加索•

12 Lang, Last Years; Jones» "Russian Imperial Administration.1* 另見Stmy, Georpan Nation. 

70-3.

13 Zubov» Kartina Kavkazskogot I: 151.有位早期的外國觀察家稱梯弗利斯是「第二個聖 

彼得堡」。\^n Halen» Memoirs^ II: 167.

】4關於斯大林作為帝國邊民的諸多方面 > 參見Rieber»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15 Kavkaz: spravochnaia kniga storozhilat 60; Azhavakov, uGorod Gori"; Sidorov, Po Rossii, 

460-77; Gorkii, aPrazdnik shiitov"; Bukhnikashvili, G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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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aloblishvili, Vbspominaniia, 11, 14.

Gogokhiia, “Na vsiu zhizn, zapomnilis* ed dni,w 7.

1920年2月的地震破壞了這座城市。在四百多頁的1927年版高加索旅麟甫 

中，哥里只有一頁多一點，它特別指出了這座小城的古代造址和負有盛名的枝 

子 > 但完全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出生地。Batenina, Kavkaz, 395-6.

Kun, Unknown Portrait, 19, n. 30.

V Kaminskii and I. Vereshchagin, “Decstvo,” 24-5.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9 （引自 GF IML, £ 8, op. 2, ch. 1,1.143-6： M. K. Abramida. 

Tsikhautrishvili）.正式的結婚日期（不是訂婚日期）有時被説成是1872年5月，裏 

蒂菲奧里採用了這一説法（引自GF IML, £ 8, op. 5, d. 213 （沒有頁碼）以A 

RGASPI.f. 558, op. 4, d. 1,1.1） »假如他們是在1872年結婚的，那他寫的澹觥 

個月之後，1875年2月14日」（22）就讓人費解了。在蘇聯的原始材料中嘶 

大林母親出生年份的正式説法也各不相同，有時候説是I860年。她似乎至帰 

大上兩歲，而按照她計吿中的説法，她要大四歲（生於1856年），這關然是肖了 

讓她結婚時年齡顫得大一點：16歲（如果是在1872年）或18歲（如杲是在1874 

年）» Zaria vostoka, June 8, 1937.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n 24-5 （伊麗莎白施维里）；Montefiore, йя賦血 

21 （引自 GF IML, £ 8, op. 2, d. 15,1.2-15： Keke's unpublished "memoiis"）.凱可的回醍 

由L卡斯拉澤（LKasradzc）在】935年8月記錄的，當時她已年近八旬。據蒙飜臭 

里説，這部「新發現的回憶錄」「塵封」了7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的是與緬的 

「談話」，他註明的談話日期是在1935年5月，參見他的脸做妲002。

關於在哥里的婚禮,參見Suliashvili, Uchenicheskiegady, 24-8 °

Montefiore. YoungStalin, 19-20 （引自 GF IML, £ 8, op. 2, d. 15,1.2-15：飢可未岀版的 

「回憶削）.

斯大林後來把自己的出生年份從1878年推後到1879年。RGASPI,£ 558,op.4,（L 

61,1.1.直到1920年底，他給出的岀生日期頃是】878年12月6日，但是在1922 

年，他的一名助手發佈了「更正」，將其改為1879年12月21日，定個日期诚了 

正式的日期。Izvestiia TtKKPSS. 1990, no. 11:134 （托夫斯圖哈）.斯大林寵鍵 

擇不同的日期，現在ІЗ不清楚。對斯大林出生日期的進一步討論，參見緬 

Unknown Portrait, 8-10,60;以及 Rieber,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1659.

按照一些道聽途説的記述，1875年麗生過一個女孩，只活了一週，但好任何 

證據可以支持這一説法。
I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cvo," 27-8.

Zhukov, Vospominaniia, III: 215.

RGASPL £ 558, op. 4, d.665 （阿布拉米澤一齊哈塔特里施维里）.

Ostrovski, Ktc stoiak 93 （引自 Dato Gasitashvili, GF IML, f 8, op. 2, ch. 2）d. 8.1.196, 

200）;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ctstvo," 30 （伊麗莎白施维里）.另見GF IML（ 8, 

op. 2, ch. 1, d. 10, 1.23-47 （戈格利奇澤）；以及Iremachvili, Stalin unddte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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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胡特希施維里】939年寫給斯大林的信：RGASPI.E 558, op. 11,1722,1.51.

Lobanov, Stalin v vospominaniakh, 13-4 (D. Paptashvili); GF IML, £ 8, op. 2, ch. 1, d. 53 

(Aleksandr Tsikhacatrishvili)；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26; Ostrovskii, 

,Predki Stalin."「維薩里昂這人非常古怪＞ J另一個見過他的人回憶説，「他中等個 

子，皮膚黝黑，長眉毛，黑色的大鬍子，表情嚴腐，走來走去的，看上去比較陰 

醇。J RGASPI, £8, op. 2, d. 1,1.48 (N. Thshadze).在哥里的斯大林博物館掛着一櫥 

唯一已知的貝索的照片，那是老年時期的，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25-8.儘管蒙蒂菲奧里非常認同凱可在她的「回憶削(採 

訪)中對貝索浪蕩行為的敘述，但他也提供了同凱可的一面之詞相矛盾的證翻 

礼可以證明她「粗俗的毛病」。

Diwrichewy.HA; ее quon, 26-7.(達夫里舍維是那位哥里警察的兒子。)

按照謝爾戈•貝利亞(拉夫連季的兒子)不太可信的説法，據説凱可有一次吿訴 

謝爾戈的母親，「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給人收拾屋子，嬰是遇到了好看的小伏 

子,我可不會浪費機會° J Вегіа, Ветіа My Father, 21.

Dawrichcwy, Ah: ce qu'on, 30-5.

Ostrovskii, Kto ttoial, 88-9; Service, Stalin, 17.斯大林從不酗酒，而且儘管他年報時 

在兩性關係上比較隨便，但卻漸漸地變得十分謹慎。

Ostrovsky, Kto stoial, 89 (引自“Decskie i shkol'nye gody losifa Vissarionovicha 

Dzhugashvili [Stalina]" ； GF IML, £ 8, op. 6, d. 306,1.13; Gori. d. 287/1,1.2).

Suliashvili, Uchenicheskie gody, 9-16.

滩科夫小時候很頑皮，一點也不安分，」斯维爾德洛夫的妻子回憶説，「他為街 

鎮所有的孩子组織遊戲 ° J Sverdlova, Iakov Mikhailovich Sverdlov [1976], 60.

Ostrovsky, Kto stoial, 99 (引自 GF IML, £ 8, op. 2, ch. 1, d. 10,1. 57);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aDetstvo," 37 (戈格利奇澤).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37 (伊麗莎白施維里).

Ostrovskii, Kto stoial, 93-4 (引自 GF IML, £ 8, op. 2, ch. 1, d. 10,1. 57: Simon 

Goglichidze; “Decskie i shkol'nyc gody Iosi& Vissarionovicha Dzhugashvili," GF IML, E 8, 

op. 6, d. 306,1. 13).

Ostrovskii, Kto stoial, 101 (引自 GF IML, £ 8, op. 2, ch. 1, d. 48,1.14-5: E. K. Jugashvili, 

May 1935).戈格利奇澤的回憶説索索不到兩週就回去上學了，這顒然有諛一如 

果是這樣，他為甚麼留级呢？

任Mz,October 27,1935•關於貝索讓索索輟學的年份，回憶錄中存在衝突。比743 

如，斯大林的奶媽和鄰居馬绍•阿布拉米澤回憶説，貝索在二年級時一那就 

是在1891至1892年一就威脅讓索索輟學，而她的丈夫和雅科夫•葉格孵施 

維里都盡力勸説貝索不要那樣 °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cstvo," 43-5.

Novae obozrenie, January 6, 1891； Khoshtaria-Brose, Ocherkt soatalno-ekonomichahi, 

4"

麥捷希要塞可以追溯到5世紀，但多次遭到破壞，包括1690年代波斯國王對它的

破壞，那以後俄羅斯帝國就在1819年把它改建成監獄。蘇聯統治時期，它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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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監獄，直到1934年成為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藝術博物館（後來又 

成了科學研究所）。1959年，麥捷希要塞被拆除。

Makharadze and Khachapuridze, Ocherkit 143—4.

關於「綁架」這件事情，人們經常引用唱詩班老師戈格利奇澤的説法，而且醜 

索索上學時的表現，他後來也備受稱道。他的説法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好像貝 

索就是容不了索索學習：「一想到兒子要去上學而不是學手藝•這位父親就彳胜 

氣。於是，在一個晴朗的白天，維薩里昂趕到哥里»把索索交給了阿傑利龍 

夫工廠 ° J Lobanov, Stalin v vospominaniakh, 20.

Trotsky; Stalin, 9.

Kun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vo," 45 （戈格利奇澤）.

Iremashvili, Stalin unddie Tragodie, 5-6.斯大林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女兒斯維特間成小 

時候知道凱可，但不知道貝索。她後來説，斯大林「喜歡母親要遠遠聽他父 

親」°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204.

Loginov, Uni Stalina, 56.引自帕维爾■魯西施維里（Pavel Rusishvili） 0魯西施维里 

第一次見到斯大林是在1938年春天，在莫斯科近郊的扎列恰別墅，當時在-煎 

的遗有另一幫格魯吉亞人，包括達塔•加西塔施維里（DataGasitashvili）和鄭％ 

塔施維里兄弟以及貝利亞。斯大林剛進別墅就用格魯吉亞語説「頤上帝保佑各位 

健康J （Loginov,60-1）。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接見時等了好長時間的加酉塔施缮 

里，在哥里住在一間帶有鐵床的單間（他的兒子們佔據了不大的起居空間的其標 

部分）»

Ostrovsky,^itoial, 94-5; RGASPI, £ 558, op. 4, d. 669 （卡帕纳澤）;GF IML,£8,op.

2, ch. 1, d. 48,1.14-5 （E. Jugashvili, May 1935）-
MgeLulze, Stalin, p. 242 （引自古拉姆•拉季施維里（Guram Ratishvili ），他是睇 

夫•葉格納塔施維里的孫子）.

Lang, Modem History, 114—5;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80—81; Moncefiore,血华 

Stalin, 63.

Iremashvdli,StalinunddieTragodie, 18.年少的斯大林是在甚麼時候讀的那部小説，现 

在撞不清楚。】893年，也就是在他進入格魯吉亞首府神學院的前一年，窮困潦倒 

的卡茲別吉死在了格魯吉亞的一家精神病院，但恰夫恰瓦澤寫了一則著名的計吿• 

Iremashvili, Stalin unddie Tragodie, 14; Alliluyeva, Only One Year, 360 （「母親總是打見 

子'而她的丈夫又總是打她」）；以及Alliluyeva, Twenty Letten, 153-4,204.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ctstvo," 49-50；關於斯大林參加拳擊賽的情況： 

RGASPI, £ 71, op. 10, d. 273,1.86-8.

Dawrichcwy, Ah: ce quon, 82;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5;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29-32,48-50 （B. Ivanter, A. Khakonov）. Г葉格纳塔施維里家族的人作 

為摔跤手非常有名，整個卡特里都知道，」據説未來的斯大林在回憶時説，地诉 

名第一' 同時也最強的是雅科夫° J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3S-9 （引自Candide 

Charviani, -Memoirs"（未出版的手稿），3）.關於哥里的街頭文化，參見Suliashvili, 

Uchenichakie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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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Smith, Young Stalin, 28-9 (引自胡佛研究所檔案中的一份1909年8月的俄國警方報 

吿)；Montefiore, Young Stalin, 57, 70.關於梯弗利斯自由廣場附近亞美尼亞人的巴 

扎，參見 Nadezhdin, Kavkazskii krai, 318-9.

62斯大林繼續説道：「記得在十歲的時候我感到很不開心，因為父親破產了，沒想 

到40年後，這成了一件對我有好處的事情。但這種好處完全不是我掙來的。J 

RGASPI, £ 558, op.ll, d. 1121,1.49-50,轉載於原展部2001, no. 2： 54-5.

63 Ostrovskii, Kto stoiaL 96 (引自 GF IML, £ 8, op. 2, ch. 1, d. 1,1. 228-9, 236-9： Pyotr 

Adamishvili).

64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36 (伊麗莎白施維里),41 (戈格利奇澤); 

*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Ri tov. Stalina," Antmligioznik (Khabdashvili).年 

少的斯大林的語文老師是弗拉基米爾•拉夫羅夫(Vladimir Lavrov)。

65 Kaminsld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1 41-2; Iremashvili, Stalin unddie Tragodicj 7-8.

66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0, 1. 23-47 (戈格利奇澤)，d. 54,1.202-15 (Kotc 

Charkwani); Montefiore, Young Staling 43—4.

67 Kaminskii and Wreshchagin, wDetstvo»n 34 (伊麗莎白施維里).

68談到這一點的不但有斯大林時代國內的回憶錄，還有移居國外的伊列馬施雉里的 

瞽Stalin unddie Tragodi^ 8.另見Suliashviliy Uchenicheskiegody^ 13.

69 Rank» Trauma of Birth\ Horney; Neurotic Personality^ Horney, Neurosis and Human Gwwth\ 

Eriks皿 Young Man Luther^ Tucker, "Mistaken Identity"; Tucker, “A Stalin Biography's 

МетоігГ 63-81.

70 Tbvarishch Kirov\ Kostrikova and Koscrikova, Eto bylo\ Sinefnikov, Kirov.

71 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8.

72 Ostrovskii, Ktostoial. 109.格魯吉亞有三間神學院；第三間在庫塔伊西。

73 *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oznik (Girgory Glurdzhidze).

74 Dawrichevy,为s羿M47,60・達夫里舍維當警察局長的爸爸把他送到了梯弗利斯 

最好的。

第二章拉多的門徒

1 Ostrosvkii» Kto itoia^ (2002), 197.

2 Cameron, PmonalAdventure I: 83.另見阪gner. Travels in Persia, II: 119.

3 BadriashvHi, Tlflir, Chkhctia, Tblisi. 1897年的统計數字是 159,590人。其中有4.7萬 

亞美尼亞人，但是到1910年，在30.3萬總人口中，亞美尼亞人増長到

対了 40% ® Pervaia vseobschaia perepis nasdeniia Rossihkoi imperii, xi-xiv; Kavkaz: 

Opisaniekra^ Suny, "ТШія," 249-82.1970年，這座城市的人口以格魯吉亞人爲主。

4梯弗利斯當時有六種亞美尼亞文報纸、五種俄文報紙、四種格魯吉亞文報纸。 

Bagilcv, Putevoditerpo Ttflisu.關於帝國的市政管轄權 » 參見Seton-Watson,Russian 

Empire、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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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oskvich, PutevoditeVpo Kavkazu, 246.據説納里卡拉要塞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紀 

波斯人統治時期，但這個名字帶有突厥語風格，而且是源自蒙古人統治時剿公 

元13世紀)；1827年的地震摧毀了這座要塞。

6 Baedeker, Russia: A Handbook, 465-71.

7 Anchabadzeand Volkova, Stary Tblisi, 98-9.在梯弗利斯'據説「一個希ЙЙ人験街了 

三個猶太人，但一個亞美尼亞人騙得了三個希臘人。」

744 8 Makharadze and Khachapuridze, Ocherki, 66, 114—7; Khachapuridze, uGruziia vo vtoroi,*

46-66; Suny, Georgian Nation, 124—43.

9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The Formative Years."

10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89-90.

11 Joseph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odie, 16-7.另見 Gogokhiia, eNa vsiu zbia' 

zapomnilis* eti dni," 14-5.

12 RGASPI, E 558, op. 4, (£ 21, d. 29, cL 665.詳細的敘述可見於 Kun, Unknown Portrait Л.

13 Kun, Unknown Portrait, 27 (引自 RGASPI, £ 558, op. 1, d. 4327 :申請書的日期是 

1898年6月3日)。

14 Parson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2689.恰夫恰瓦澤在 1907 年被人謀殺，這- 

案件至今未能吿破。

15 Jones, Socialism, 52; uGruzinskii ekzarkhat," IV: 197—209； Kirion, Kratkii ocherk； Agunky, 

“Stalin's Eccelsiastical Background," 4.

16 Manuil (Lemeshchevskii), Die Russsischen Orthodoxen Bischofie, II: 197-207 (at 20j)； 

Makharadze, Ocherk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57-8; Lang, Modem History, 109.莠利 

普•馬哈拉澤，1890年長燒一週的罷課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被准予舉案，而吉 

布拉澤則被開除了。殺人的學生是約瑟夫•拉賈施維里(losebLagiashvili)，齡 

的院長是帕維爾•丘傑茨基(Pavd Chudetsky)。

17 轉引自 Souvarine, Stalin, 14-5.

18 Zhordania, Moia zhizn, 11-15; Uratadze. Vbspominaniia, 58-9.

19 "Iz zaiavleniiia," 174-5; Makharadze, Ocherki revoliutsionnogo dvziheniia, 57-8.

20 Ostrovskii, Kto stoial^ 112 (引自 GF IML, £ 8, op. 2, d. 52,1.198-9： I. Tsinuadze).

21 Rayfield, “Stalin as Poet" ; Sochineniia, XVII: 1-6.

22 Rayfield, Literature of Georgia, 3rd ed., 182-3.

23 RGASR £ 558, op. 1, d. 655 (Kapanadze).

24 Ostrovskii, Kto stoial, 125 (引自 GF IML, £ 8, op. 2, ch. 1, d. 12,1. 176: Devdariani); 

RGASPI, £ 558, op. 4, d. 665,1. 128 (Parkadze); Iremashvili, Stalin unddie Tragpdie, 17. 

伊列馬什维利也屬於傑夫達里阿尼的小組。成了哲學家的傑夫達里阿尼在1937 

年被貝利亞的手下槍殺。根據現有的材料，他的手稿《格魯吉亞思想史〉不復存 

在 ° 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49.

25 Iremashvili, Stalin unddie Tragodie, 16-7.另見 Darlington, Education in Russia, 286-3.

26 De Lon, aScaIin and Social Democracy," 170.從姆加洛布利施維里(Mgaloblkhvili)那 

裏也可以弄到這類書籍。他畢業於梯弗利斯神學院，1870年代回到哥里，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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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了一批藏匿的格魯吉亞文書籍，這批書籍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圖書室。他和其他 

人建立了一個民粹主義小組。這個小組不可避免地遭到警方的滲透。警方在 

1878年實施了逮捕。(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家們發現，農民對城襄人漠不關 

心。)Mgaloblishvili, Vospominanii. 120.警方在哥里還搗毀了一個與聖彼得堡民意 

黛聯繋不太緊密的「武裝密謀组織」。一個在「土地與自由」社的啟聲下，由神學 

院學生组成的行為不太出格的小組，一直堅持到1890年代。其成員包括城襄的 

幾個貴族子弟以及一個叫做阿爾森•卡拉納澤(Arsen Kalana&e)的農民後代，他 

经營的書攤歡迎教會學校和神學院的學生。G. Glurdzhidze, “Pamiamyegody,” 18.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MDctstvo»w 71.

1898年秋 > 阿巴希澤學監記錄了下面這件事：「在搜査某些五年級學生物品期 

間，約瑟夫-朱加施維里(VI.)屢次大着嗓門對學監們説話，言語中表示對搜查 

的不滿... J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aDetstvo/ 65, 84.另見 aNeopubKkovannye

material/ iz biograHi tov. Stalina,” Antireligioznik (Razmadze).

•hbesedy,"(經進一步的修改)轉載於Sw枷5汕,XIII: 104-23 (at 113).關於這些搜 

査 > 另見 Glurdzhidze, MPaniiatnye gody," 20;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66 

(Vino Ketskhoveli).

Trotsky Stalin [1946], 10.

Jones,Socialism^ 51, 309» nil.另見Chelidze, Izrevoliutsionnogo, 

Manchester, 神父的兒子佔帝國人口的百分之一。

RGASPI, £ 71» op. 10» d. 273» 1. 185; Richer, uScalin as Georgian； 34,建維塔施維里移 

民到萊比錫。

在哥里»據説塔拉謝•姆加洛布利施維里為了保護農民，组織了地方民團。

Mgaloblishvili, Vbspominaniia^ 35-6» 37-9.

Jones, Socialism. 22-6.

RGASPI)£ 7L op. 10, d. 273,1.201-2 (Grigory Elisabedashvili).年輕的斯大林幫助伊 

麗莎白施維里準備1898年夏天的考試。

斯大林時代的回憶錄Й1倒了雙方的角色：“NeopublikovannyemaKrialyiz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poznik (Razmadze).

Ostrovskii, Kto 139 (citing GF IML, £ 8, op. 2, ch. 1, d. 12,1.181: S. Devdariani); 

RGASPI, £ 558» op. lt d. 665; Iremashvili, Stalin unddie Tragodie, 21.

Ire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pdi^ 5-6-

拉多可能是經亞歷山大"楚盧基澤(AleksandrIWukidzc)的介紹加入第三小幻 

而後者是在】895 年加入的。Beriia and Broido, Lado Ketskhoveli, 9-10; Khachapuridze, 

“Gruziia vo vtoroi," 66; V Ketskhoveli, uDruzia i soracniki tovarishchaStalina,1175-86. 

RGASPI, £ 71»op. 10» d. 272, L 67.

Katalog Tiflisskoi Deshevoi biblioteki% 15, 17.另見 RGASPI, £ 71, op. 10, d. 273,1.179 

(Ignatii Nonoshvili).

RGASPI, £ 71» op- 10, d. 273» I. 85 (Parkadze); Uratadze, Vospominaniia. 15.有關拉多 

是如何引導斯大林從事地下鬥爭的1參見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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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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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sanovsky, Teaching of Charles Fourier.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64-5,67.

Malia, Alexander Herzen.另見 Randolph, House in the Garden.

俄國農民有三種制度化的存在方式：依靠貴族的私有土地生活的震奴（約42%）, 

生活在租用的國有土地上的國有農民（約53%），以及隸屬皇室、地位介於锄 

和國家農民之間的宮廷農民（約5%） ° Kabuzan, Izmenenie v razmeshchcnii.另見 

Crisp, “State Peasants"; Deal, Serfand Peasant Agriculture.

農民的土地所有権是以村社份地的形式獲得的，並由村社集體付给貴族仗金，而 

森林（燃料）和草場（放牧牲畜）的所有權，仍由貴族掌握，這是農民一直感科不 

滿的根本原因。但是，從長遠來看，即便就改變耕地的所有權模式而言，戲I 

解放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現在依然存有爭議。Gershchenkron,"AgrarianPolide* 

Hoch, Serfdom and Social Control; Gatrell,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Rtarmamnt, 

Mironov, Gosudariigosudarevy liudi. 1865年的國有農民土地所有権改革以比較低的 

價格分配給了他們同樣的土地。

Wortman,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Baron, Plekhanov^ Baron, uBetween Marx and Lenin"; von Laue, *Thc Fite of Gpiulimi 

in Russia."

Marx and Engek,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44], 354-5.另見 Shanin, Late Marx.

иІ5епшга."

Liadov, “Zarozhdenie legal'nogo," 107ff.

Zhordania, Moia zhizn, 8-9, 13> 25, 27.

Gorgiladze, aRasproscrancnie marksizma v Gruzii," V: 472.

Makharadzc, Ocherki revoliutxionnogo dvizheniia, 53, 72-3; Ostrovskii, Kto itoial, 141 （弓| 

自 GARE f 124, op. 7, d. 144, L 1-6）.

Ostrovskii, Kto stoial, 130-1; Sochineniia, VJII: 173-4.

RGASPI, f.71,op. 10, d. 273,1.195-7.斯大林未來的岳父把他笫一次接觸工人朋 

間正確地定為 1898 年。Sergei Alliluev, “Vstrechi s tovarishchcm Stalinym," 154. 

Sochineniia, ѴІП: 174; Riebcr, “Stalin as Georgian," 35-9； Jones, Socialism, 71-5.

Jordania, “Staline, L'Echo de la luttc"; Vakar, “Stalin.”

司徒盧威接若又在1905年10月與他人共同组建了立憲民主鴛，當時组處變（3合 

法了。

Struve, "Istoricheskii smysl russkoi revoliutsii i natsional'nye zadachi."

參加會議的九個人•有一個死於1911年；有五個在1917年革命後不久便建閲了 

俄國；一個在1922年離開俄國；兩個（包括埃傑爾曼）在斯大林的淸洗中披度 

決。Medish, "first Party Congress."

四年後在俄屬波蘭的比亞韋斯托克召開的第二次「成立」大會失敗了。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6-7;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b） r 

rezoliutsiiakh （6th ed.）, I: 7-10. 1900年1月•當列寧在西伯利亞流放期滿之後1他 

和年輕的妻子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他們是在1898年7月結婚的）搬到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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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但沒過幾個月就去了德國，開始了在國外的流亡生活。Service,〃协,1： 

80-1；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3.

0 RGASPI, E 558, op. 4, d.53, L2, 157以及其他沒有编號的材料;d.60,l」4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MDetstvo»w 84-5 (Talakvadze); Ostrovskii, Kto Jtoial, 140-1 

(歟除的學生是瓦西里•克爾巴基阿尼(Vasily Kelbakiani )).

& GIAG, E 440» op. 2, d. 64)L 7ob; Dukhovnyi vestnik gruzinskogo ekzarkhata Qune 15-Jdy 

L1899), no. 12-13:8;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cstvo,” 86.

燄11是斯大林在1932年黨的調查表中寫的，而它也成了黨內的標準説法。RGASPI, 

£ 558, op. 1, d. 4349, 1. 1; Aleksandrov,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10; Yaroslavsky, 0 

Tbvarishche Staline, 14; Istoricheskie mesta Tblisi, 29;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9L 斯 

大林的母親後來想要承擔責任，説是她不讓他上學，因為他得了肺結核。實際 

上，凱可對他被開除非常憤怒。Smith, YoungStalin, 54 (引自H. R.尼克博克(H. 

R. Knickerbocker )對凱可的採訪 » New York Evening Post, December I, 1930); GF 

IML,£8, op. 2, ch. l.d. 32,1.258-9 (Mariia Kublidze).

69援些話分別是在1902年(在巴統監獄)、1910年(在巴庫)和1913年訊的。 

Ostrovskii, Kto stoiaL 142-3 (引自 GIAG, f. 153, op. 1, d. 3431,1.275; RGASPIJ. 558, 

op. 4, d. 214,1. 9ob);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3 (引自 RGASPI, £ 558, op. 1, d. 635 

ad £71, op. 10, d. 275).

70 Kaminsldi and Vereshchagin, -Dctstvo," 84; Montefiore, Young Stahn,70-3.阿巴希澤似乎 

在1898年秋天就想開除朱加施維里，但沒有成功。RGASPI,£558,op.4,d.665,I. 

211-2 №o Kakhanishvili)；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0.1. 141 (Gogokhiia)； Zaria 

谶虹 Au6项”, 1936 (Gogokbiia); GF IML, £ 8, op. 2, ch.l,d.47,1.12&-7 Oalafcvack).

71由於其極端的親俄立場，1905年，阿巴希澤不得不被調離格魯吉亞。他在烏克 

間(波多里亞)'突厥斯坦和克里米亞服務。1914年，他在克里米亞加入海軍， 

成為黑海艦隊的陶軍牧師。1918年，他拒绝承認格魯吉亞教會恢復犯立。內戰 

期間 > 他支持白軍和弗蘭格爾的軍隊，並在1919年移居國外。1920年代末，他 

重新在基輔露面——多年之前，他正是在那裏的神學院畢業(1896)——並成為一 

名德修士，更名為安東尼。他設法逃過了给烏克闌神職人員帶來滅财災的歷 

次清洗，後來又在纳粹佔領期間倖存下來。紅軍收役基輔後不久，1943年12 

月，他自然死亡。他被安葬在基輔洞窟修道院，並立有大理石基碑。Manuii 

(Lcmeshchcvskii), Die Russsischen Orthodoxen Bischofi, III: 27-8; Agursky, “Stalin's 

Eccelsiastical Background," 10.

72 Agursky» ^Stalin's Eccelsiascical Background/ 6 (引自 Anonymous, Iz vospominanii 

пш如此 uchitelia pravoslavnoi gruzinskoi dukhovnoi sminarh [Moscow, 1907]);以及 

DurnovOj Sud*ba gnizinskoi tserkvi.

73 Kun, Unknown Portrait, 30.

74 RGASPI, E 71, op. 10, d. 73 J. 153-4; Kaminskii and Vereshchagin, "Detstvo," 62-6.到 

1900年5説300名學生中只有50個格魯吉亞人，而到了 1905年，只有4名格 

魯吉亞學生畢業。庫塔伊西神學院1905年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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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938年，帕沙丈夫的姑姑為了她侄媳婦的事情寫信給斯大林；信通過內務部(Y

伊萬諾夫〔V Ivanov ))在1938年4月16日交給了波斯克列貝舍夫。信裹存読 

到斯大林母親知道孩子的存在，而黑眼睛的帕沙在丈夫、孩子和母親去世後E建 

沒有了親人。1938年3月，證據表明帕沙曾想要拜訪斯大林，她把自己多年来的 

照片和給他的信件的副本交到他的秘書處。她過去一直住在薩拉托夫省 > 卻在 

莫斯科突然消失--- 無疑是被捕了。Ilizarov, Tainaia zhizfi\ 284-7 (Й RGASPi,[

558, op. 11, d. 775,1.9-13).斯大林讓人把帕沙丈夫姑姑的信保存在他的檔案裏- 

「索索同志年輕時對某人感到有點同情，但持續的時間不長」> 格里戈里• П 

莎白施維里隱晦地説。RGASPI, £ 558, op. 1, d.655.

76 Gogokhiia, MNo vsiu zhizn' zapomnilos' eti dni,n 13); Montefiore, ybungStalint 72-3.

77有人回憶説朱加施維里在復活節假期後開學時就沒去上學，而是回了哥里老 

家，那時考試瞪沒有開始。RGASPI, £ 558, op. 4. d. 665, L 381 (blakvadze)； GE£8, 

op. 2, ch. 1, d. 47, L126-7.

78 Kun, Unknown Portrait, 32-3; Ostrovskii, Kto stoiak 146-7 (引自 GIAG, £ 440, op. Zd 

82, L 59; RGASPI, £ 558,op.4t d. 65.1.3-3ob).

79 RGASPI, £ 558, op. 4, d. 65,1.1—4; Vino Ketskhoveli, eNa zarc sozdanii partii rabochego 

k!assa>v> Zaria vostoka, July 17» 1939: 3.
80 Dawrichewy,血ag/w,67・伊列馬施維里聲稱，他想勸朱加施维里放棄離関神學 

院的念頭，因為那樣就意味着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但朱加施维里認為當局是不 

會讓他上大學的 > 他不管怎樣都要投身革命。IremashvilLSM"诚衣㈣疝, 

2M.

81 GF IML» £ 8, op. 2, ch. lv d. 48,1. 164 (Elisabedashvili); d. 12,1. 28-9 (R Davitashvili).

82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9; van Ree, Fie Stalinist SdfA 266,引自 G. Elisabedashvik, I.

V Stalin State House Gori-Museum Fond, £ 3» op. l,d. 1955/146, L1-1I, 20-31

吉亞文).

83 GF IML, £ 8. op. 5» d. 429, I. 170 (Vano Ketskhoveli); Vano Ketskhoveli, “№ иге 

sozdaniia panii raboch用о khssa**; "К istorii fabrik i zavodov Tblisi"; Berdzenishvili, Iz 

vospominanii"; RGASE £ 558, op. 4» d. 651» 1.50-3-

84 Jones, Socialism, 91.

85 V Kccskhovcli, “Druz'ia i soracniki tovarishcha Stalina," 75-86; Jones, Socialism^ 71-2.

86 Ircmashvili) Stalin und die TragSdie^ 22; Vakar» aStalinB; Tucker, Stalin as Rfvoluthnary. 

87-8.
87 RGASPI, f. 71, op. 10, d. 273» 1. 240; Vano Ketskhoveli, “Iz vospominanii о Lado 

Kctskhoveli," Zaria vostoka^ August 17, 1939: 3; Lado Ketsokbvrli^ 76, 109-10.

88 uNeopublikovannye materialy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9 Antirehgioznik (Kitiashvih).

746 89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0.(據凱可堂姊妹安娜,格拉澤(Anna Gdadze )的説法).

90 RGASPI, £ 558, op. 4, d. 72,1. 5; Ostrovskii, Kto stoiak 160; Rieber, “Stalin as Geofgian," 

39; Galoian, Rabochee dvizhenie t natsionalnyi voproi vZakavkaze, 10-2.

91 Jones, Socialism, 7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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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Ostrovskii, Kto stoial, 161 (引自 GF IML, f. 8, op. 2, ch. 1, d. 15,1. 245： N. L. 

Dombrovskit).

93 ЬіЛ Ketskhoveli^ 24 ; Jones, Socialism, 100-l;lutaev, Alliluyev Mmoin9 49-51.

Я在斯大林早年，另外一個關键人物是當時32歲的維克托•庫爾纳托夫斯基，斯 

大林1900年在梯弗利斯遇到了他。庫爾纳托夫斯基見過列寧。Medvedev,小 

History JuJget 30.

95 1938年，貝利亞認為這篇文章是斯大林和克茨霍維里合寫的。斯大林後來説自 

己是這篇文章的唯一作者——文章被譯成俄文 > 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 

任務〉。Sochineniiat I: 11-31 (at 27); Beriia and Broido, Lado Ketskhoveli, 17-33,斯大 

林造假稱自己是《鬥爭報》上第一篇(未署名的)社論的作者。SMg祂149; 

Deutscher, Stalin、56-7; Jones, Socialism^ 315-

% "Podpolnaia titpografiia 'Iskra' vBaku (Material/Vano Sturua)," 137-8;Yenukidze,Nashi 

fodpolnye tipografii na Kavkaze^ 24; V Ketskhoveli, MDruz ia i soratnikitovarishcha 

Stalina," 75-86; Lelashvili, **Lado Ketskhoveli/ 87-90; Jones, Socialism, 72-3.沙皇政治 

警察發佈通吿 > 懸賞清除革命印刷所——這引發了印刷所數量的虛報——但是 

有一個政治警察頭目聲稱他淸除了十間，卻沒有拿到賞金。Mmyrw,M旅 

sluzhba, 100, 313-4.

97 Makeev, Bakinskaia podpol'naia tipografiia 'Nina' (1901-1905)," XVII： 90-109； 

Arenshtein, "Tipografiia Leninskoi 'Iskry* v Baku"; N a Ibandian," 'Iskra i tipografiia 

，Nina v Baku," XXIV: 3—30; Sarkisov, Bakinskaia tipografiia leninskoi "Iskry."

98 Furman, Transportirovka 'Iskiy' iz-za granicsy i rasprostranenie ее v Rossii v 1901-1903 

gg., 54-92; Koroleva, “Deiatel'nost' V I. Lenina po organizatsii dostavki 'Iskiy' v Rossiiu 

(dekabr 1900 g.-noiabr, 1903 g.)"; PodpoVnye tipografii Leninskoi "Iskry" v Rossii； V. 

Kozhevnikova "Godystaroi bkry,.

99 Lih, Lenin Rediscovered-, Carr, Bohhevik Revolution, I： 11-22; Ulam, The Bolsheviks, 16 J 

216.

100 Arkomed, Rabochee dvizhenie, 81-4 (at 84); lalakavadze, Kistorii, 1:62;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39; Talakavadze, К istorii, 62-3; Jones, Socialism, 106; van Rte, “Stalinist Self," 

267(引自GARF,f：102,op. 199,d. 175,1. 93).證據帰示，阿爾科梅德(真名S.A.卡 

爾吉安〔S.A.Kardjian ))在1901年І1月的發言引起了斯大林的反對，反對諷工 

人加入。阿爾科梅德的舎第一版是在1910年移居國外時出的，但1923年版(只 

是增加了一些註釋)是在蘇聯時期岀的，並設法巧妙地不點名批評了斯大林。

101 RGASPI. f.70, op. 10, d.273,292.斯大林的反對者聲稱，黨的特別法庭把他從梯弗 

利斯委員會開除了，因為他陰謀反對席爾瓦•吉布拉澤。但這一説法在警方的 

監现記錄裏未發現任何佐證。根據監視記錄，朱加施紺甲沒有出席1901年П月 

251」梯弗利斯委員會的會議，但沒有提到開除。事實丄，朱加施維里似乎是在 

1901年11月被І8進梯弗利斯委員會的(九名委員之一)。Ostrosvkii, Kto stoul, 

169-73.關於所謂的開除 1 參見&car, "Stalin"; Jordania, °Staline, L'Echo de !a lune," 

3~4;以及Urata&e, Vospominaniiat 67.席爾瓦•吉布拉澤對斯大林特別不滿°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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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布爾什維克的武裝力量重新征服高加索之後，吉布拉澤沒有能擇移居窗 

外，而是組織孟什維克的地下活動。他在1922年2月的猝死顯然是因能康冃 

题；他的同志們將其遺體從「從事密謀活動的住處」搬走，但梯弗利斯的布醐 

維克秘密警察把ІЙ體沒收了。據説貝利亞跟此事有關(貝利亞當時在格魯吉勰 

卡，並在1922年11月成為格魯吉亞契卡的首腦)。吉布拉澤要是有墳墓的話, 

墓地的位置現在依然是個謎° Urutadze, Vbspominaniia, 278.

Tblf, The Russian Rockefellers.曼塔舍夫生於梯弗利斯•長於伊朗的大不里土。 

Esadze, Istorichakaia zapiska ob upravlenii Kavkazomi Mostashari, On the Relipous Fnntin. 

Arsenidze, "Iz vospominaniia о Staline," 220-1.
那以後不久，大概是在1902年新年，這座機械化的工廠發生了一起火災，野 

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罷工，然後又是一次大規模的罷工。有謠言説，24ШП 

加施维里為了籌集革命經費，讓人在羅斯柴爾德公司縦火，然後利用工人rut 

行敲詐，交換條件是以後減少縦火。這種説法是異想夭開。事實上，屡斯翔 

德的工人撲滅了火災，可是領到額外補償的只有工頭，這激起了人們的瞅・ 

另外，從1902年1月31日開始的第一次大罷工發生在AI.曼塔舍夫的公司港 

時一名工人的工資被扣，據説是因為和工友談論工作上的事情。到1卯2年2月 

18 H，由於工人對工作條件和懲罰制度的要求部分得到了滿足，曼塔舍夫公司 

恢復運營・

高加索的軍事長官下令對工人的居住條件進行內部調查，结果就有了具有歷螃 

義的第_手資料：Makharadzeand Khachapuridze, Ocherki, 137-8 (存檔報吿的日期 

是1903年3月28日).

一大批參加抗議活動的曼塔舍夫工廠的工人被趕回他們老家的村子。那凶和子 

許多都在古利亞(西格魯吉亞)，這使得那废在1902至1906年間正在發展的斂 

運動越演越烈 ° Jones, Socialism, 102, 129-58.
罷工開始後，庫塔伊西省的軍事長官要求工人復工；他們拒絕了。32人邪， 

等候遣送。其他工人唱着革命歌曲遊行到監獄•要求要麼把他們的工友放了 1 

要麼把大家都抓起來。這些工人被騙進辑莲監獄的营房。工人們怒火中提，5 

致流血衝突 ® Batumskaiadmonstratsiia^ 9-11> 99-103 (leofil Gogoberidze), 177-202, 

203-41 (at 207); Arkomed, Rabochee dvizhenie, 110-8.

GARF, f. 102rop. 199, d. 175,1.47-8.
朱加施維里可能在某個時候回過梯弗利斯，去了他的朋友卡莫的住處• ІЙЙЙК 

裝配一台非法的印刷機。「卡莫是這方面的專家J，格里戈里•伊題莎白施维里 

興奮地説 ° Ostrovskii, Kto stoial, 174-80; Zhvaniia, Bolshevistkaiapechat*Zahviazis 

nakanune^ 70; Chulok» Ocherki istorii batumskoi kommunisticheskoi organizattii 139-52. Й 

説一個叫姆什韋奧巴澤(Mshviobadze)的列車員用制服、帽子和捉脇斯大林香 

裝打扮，偷偷把他從巴統帶到了梯弗利斯。RGASR £ 558, op. 1, d. 655; S 

Unknown Portrait, 4.

Van Re乌 u7he Stalinist Self；* 270 (引自 RGASPI, £ 124, op. 1, d. 1931» I. Iklbdriia 

rccolleccions); Batumskaia dtmonstratsiia^ 98-9 (lodr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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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26; Kun, Unknown Portrait, 59; Alliluyeva, 

^ротігшпііа, 37» 168.

112 Ibkhkbin, Velikiipsevdonym^-5G.蒙蒂菲奧里利用回憶錄中的材料，把朱加施維 

里描寫成「巴統監獄的主要頭目，控制自己的朋友 > 恐嚇知識分子，買通看守並 

和罪犯交朋友」0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03.可以比較一下烏拉塔澤流亡後寫的 

回憶錄:「在我們出來放風、大家都走到監獄院子中這個那個角落的時候.斯大747 

林屬自一人 > 小步前後走動 > 要是有人想跟他説話»他就會張開嘴 > 露出他冷冷 

的笑容 1 偶爾説上幾句 ° J Uratadze, ѴЬзротпіпапііа^ 65.

113 Ostrovskii, Kto stoial. 194; RGASPI, £ 558, op. 4, d. 619, L172,轉載於&出 

XVII: 7-8.

114醫生名叫格里戈里-埃利阿娃(Grigol Eliava) ° 1903年初，在等待流放的時候， 

25歲的朱加施維里本來會被徵召加入沙皇軍隊，但是在家裹一位很有努力的朋 

友的干預下 , 被免除了兵役° Ah: ce quon, 31.

115 Alliluev, ProuUnnyiput\ 109.

116他前腳回來，梯弗利斯社會民主黨人後腳就遭到大逮捕，這更加讓人处得他的突 

然返回比較可疑 « Ostrovskii, Kto stoial. 212-6； RGASPI, £ 558, op. 4, d. 537, L 21 (M. 

Uspenskii); Perepiska V. L Lenina.^ II: 114-5.

117 Makharadze and Khachapuridze, Ocherki. 71; Chulok, Ocherki istorii batumskoi 

kmmunisticheskoi o^anizatsii, 70-2.

IIS Ostrovskii, KtostoiaL 214 (引自 GF IML, £ 8, op. 2, d. 4,1. 53: Makharadze,andchJ.d.

6, L 231: Boguchava); Arsenidze, uIz vospominanii о Staline/ 218.

119 Ostrovskii, Kto яоіаЦ 216 (引自 GF IML, £ 8.,op. 2, ch. 1. d. 43 J. 217: Sikharulidze)； 

Mem湖g Hung Stalin. 123(51 自 GF IML £ 8» op. 2, ch・ 1, d. 26,1.22-6: Sikharulidze, 

ind d. 26» 1.36-9： Sikharulidze).

120 Allilucv, Proidennyiput\ 108-9.

121 Machiavelli, Gosudaf.

122 Tun, Istoriia moliutsionnykh dvizhenii v Rossii.

123 Makharadze» К truhatiletiiu sushchatvovaniia Tiflisskoi organizatsii, 29.

124 Jones, Socialimt 183-4.

125 Davis, uStalin, New Leader"; Davis, Behind Soviet Powert 14.有關就維斯的內容 » 詳見 

第十三章。在羅伯特•塔克寫的斯大林傳記中，他強調了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 

信仰，這樣做無可厚非 > 但他對於斯大林向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朦，説得有骊 

單化和戲劇化：「階级門爭的宏大主題……過去和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戦 

埸，兩大敵對階級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被困其中並作殊死的搏門。頂 

際上，就像斯大林本人解釋的，僅僅是因為生活在帝俄，就把許多青年變成了馬 

克思主義者 °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15-21.

126《斯大林全集〉收錄的頭兩篇文章是1901年發表在《門爭報〉上的兩篇未器名文 

章。除了浪漫主義詩歌之外，他的第一篇署名文章發表在1904年9月1口。 

Sochineniia, I: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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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rsenidze» MIz vospominaniia о Staline,n 235-6.

128 關於作為「老同志J的拉多，另見Yenukidze,NashipodpolnyetipografiiпаШши.5( 

24;以及 Rieber, “Stalin as Georgian," 36-7.

129 Alliluev, aMoi vospominaniia»" 175-5; Boltinov, 11 Iz zapisnoi knizhki arkhivistar 271-5； 

Uhm, Stalin, 38.在克茨霍維里遭到槍殺後 > 副省長趕緊趕到監獄。一小隊哥食克 

迅速把屍體運走掩埋了 ° Bcriia and Broido, Lade Ketskhovelif 201-18 (csp. 214),

130 Beriia and Broido, Lado Ketikhoveli,這是斯大林恐怖時期在高加索出版的；Gulitr, 

Muzhestvennyi borets za kommunizm.

131 RGAKFD.ed. khr. 15421 (1937).

第三章沙皇制度最危險的敵人

1 Ascher, Fie Coming Storm," 150.這位名叫C.金斯基(C. Kinsky)的使館隨員翱 

洛伊斯・萊克藤・馮■埃倫塔爾(Aloys Lexa vonAehrenthal « 1854-1912)大使的 

手下。

2 Kabuzan, Russkie v mire.

3 Hughes, Peter the Greats 11. ,

4 Klyuchevsky; Peter the Great、257, 262-5.
5 引自 Bushkovitch, Peter the Greats 210;譯自德語 1 稍作修改 0

6 Peterson, Peter the Greats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Rtfirm^ Anisimov, R^rms ofPtta 

the Greats Zitser, Transfigured Kingdom.

7 1730年，兩個貴族家族限制皇權的嘗試一設置登上皇位的條件——之所以失 

敗，主要是因為其他貴族家族的反對。Waters, AutocracyandAristocrag.

8 НеПіе, aStructure of Russian Imperial History."斯大林统治時期, Id超效忠的裘企) 

其範圍已經從國家工作人員和軍官擄大到工廠管理人員•集體蔑莊主席、科學 

家、作家、音樂家甚至芭蕾舞演員。

9 RacfE HBureaucratic Phenomenon"; RaefiC MRussian Autocracy"; Chernhvsky, Тхаглпі 

People, 82-90; Taranovski, "The Politics of Counter-Reform," chap. 5； Lieven, Aristoasq 

in Europe.勒多內認為，當時俄國的碓形成了具冇自我意鐵的統治精英ekDonne, 

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另見 Tbrke, "Das Russischc Beamtentum."

10 引自 Yanov» Onjrnr of Autocracy, vii.

И Ѵа$іГсЬікоѵ, Vospominaniia^ 142-4, esp. 227-8; Lieven»uRussian Senior Officialdom： 22L

12 Vine, Vo^ominaniia [I960], III: 460.

13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14 Robbins» “Choosing the Russian Governors," 542; Robbins, Tsars Viceroys KeepjLi小 

and Shade."

15 Otchet p。revizii Turkestankogp kraia, 38, 47; Khalid, Politic of Cultural Rffirmt 60.斯拄 

夫人常被送到突厥斯坦以示懲戒，而核地區差不多完全成了殖民地。沙皇放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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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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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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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想要把塔什干變成其治下的模範城市，但是在19世紀末，從倫敦到印度很可能 

都比從聖彼得堡到突厥斯坦容易。

Zaionchkovskii, PraviteVstvennyi apparat samoderzhavnai Rossii v XIX v., 221-2; Troitskii, 

Rusdii abscliutizm i dvorianstvo v XVIII vckef 212-€; Rogger, Russia in the of 

Modernization, 49-50; Hges, A Peoples Tragedy, 46.嚴格説來'醫生、大學教授、工 

程師以及其他許多專業人員，都屬於國家官員，這樣一來，這些數字和比較就不 

太精確了。根據另外一種説法，到1900年為止，從事行政事務的有52.4萬人。 

Freeze, "Reform and Counter-Reform," 170-99 (at 186).到 1912年為止 > 據説俄國毎 

60名城市居民就有1名工作人員，而農村居民每707名才有1名工作人員。 

Rubakin, Rossiia v tsifrakh^ 64.

Hoeasch, Russian^ 270.

Hafner» Gesellschaft ab lokale Veranstaltung.另見 Starr, Decentralization and Self- 

Gcvanment.

Yevtuhov, Portrait of a Russian Province.

Polovtsov, Dnamik , I: 477; Suvorin» Dnevnik. 25, 327; LamzdorE Dnevnik. 310.另見 

Roge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preface.

參見科科夫佐夫(Kokovtsov)的評論 » Lieven, uRussian Senior Officialdom»" 209 (?| 

自"EGIAL, £ 1200, op. 16/2, d. 1 and 2, s. 749); Lieven» RussiasRulerst 292.貴族仍強 

烈反對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期開始採用的考試制度；1834年，考試制度被取消。 

latishchev, Impmtor Aleksandr Vtoroi, I： 140.

Baumgart, Crimean Vftir\ Stephan, “Crimean.” 

Richer,eAlexander ІГ; Richer, Politics cf Autocracy.

Miliukov» Ocherkipo istorii Russkoi kuVtury. I： 145-9.關於俄國的自由主義，參見 748 

Leontovitsch, Geschichte des Liberalismus\ Fischer, Russian Liberalism; Karpovich, 'Two 

Types of Russian Liberalism/ 129—43; RacfFi "Some Reflections"; Pipes, Peter Struve\ 

Shelokhaev, Rutskii liberalizm.

Valuev.DnevnikPA. Valueva. 1:181.其中的一個擔心是 > 議會會成為波裔貴族的眺 

板。

Pnvilova» Zakonnosf i prava lichnostiy Wortman/Russian Monarchy and the Rule of Law ” 

國家工作人員只有在得到其上級批准的情況下才可以受到起訴和審判。 

Korkunov; Ііішкоеgosudarjtvennaepravot П: 552.

I860年代以及1880年代又一次沒能頒行憲法和設立立法機關，對於由此造成的 

長翅影響，參見George E Kennan» "The Breakdown of die Isarist Autocracy/ К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15.

Makarov, Sovc： ministrov Rossiiskoi Imperil 41.

Dolbilov» uRozhdenie imperatorskikh reshenii?*

Chavchavadze, The Grand Dukes, 128.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t 57-74,另見 Laporte, Histoire de tOkhrana; Monas, The 

Third Section, 40-1; Hinglcy» The Russian Secret Policy Zuckerman, The Tianit Secret Polg



468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註詳：第訣

Ruud and Stepanov, Fontanka 16\ Peregudova, Politicheskii sysk Rossii;以及 Shchegolev, 

Okhranntki i avantiuristy.

Vasilyev, Ochrana, 41, 55, 57.到 1913年為止 » 一共有七個暗室。Kantor,"Кіяогі 

chcrnykh kabineev,” 93.保安處負資破譯密碼的頭目後來受僱於蘇维埃秘密諛・ 

Hoare, Fourth Seal, 57.基輔保安處的特工卡爾•西韋爾特(Karl Ziven)發明了-枝 

方法，可以不破壞封蠟就取出信件，這種技術後來傳給了克格勃。№拓, 

知.梯弗利斯的暗室在1905年短暫關閉過，那套有七名工作人員・

當杜爾諾沃在1905年底成為內務大臣時，他發現了一封被截獲的信件，那雄 

是他自己寫的，他在信中命令，不許拆看他自己的郵件。ЬисЫап.АшйлМ 

and-Seek, 122.另見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109.按照俄國的法律 , 嚴格來説，折 

看他人郵件是違法的；暗室工作人員都使用代號來指稲自己。但他仍在顷8年 

被一位名叫М. E巴凱(М. E. Bakai)的前髙級僱員揭露出來。

DAy,Autocracy UtulerSifge, 105.俄國人數最多的警察類別是憲兵隊，有1河到1.5酒人. 

Monas, a1he Political Police；* 164-90.莫斯科保安處處長祖巴托夫(Zubatov)觥艮 

取最新的記錄方式*建立人個測鼠學的檔案並設立省級分支機構。他於1917年 

自殺。Zhilinskii, Organizatsiia izlnzn'okhrannago otdeleniia, 120.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167, n77.

瓦西里耶夫講了一個名叫斯廖托夫(Sletov)的人的故事。斯廖托夫帶了行動爐 

來到聖彼得屡，準備暗殺尼古拉二世。他的一個熟人是保安處的综人。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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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 Socialism, 129-58; Shanin, Rots of Otherness, П: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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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ftnan, "Cherry iz zhizni gr. S. lu. Witte";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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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ven, Russia's Rulers, 139 (引自 Novoe uremia, September 9, 19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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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9次(相比之下» 1900年只有2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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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iutsii ivgpdy stolypimkoi reakbii, 72; Ostrovskii, Kto stoial,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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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oilov, Pervyi sovet rabochikh deputatov.

140 轉引自 Ѵепісг,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234; «Perepiska Nikolaia II i Mani Fedorovny.*

141 Maksakov, “Iz arkhiva S. lu. Vittc" and "Doklady S. lu. Victe Nikolaiu II," 107-43,144- 

58 ;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396;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228-33; VPittt, 

Samoderzhavieizemtsvo, 211.1908年，在被問到對專制制度所作的政治改革時，採 

説維特是這樣回答的：「我頭腦废有部憲法……但至於我心襄……」説到楂知 

他朝地上吐了 口唾沫。2ag My Russian Memoir^ 184.

142 Irepov, “Vbpoddaneishaia zapiska D. E Trepova."

143 Mehlinger and Thompson, Count Witt, 29-46.

144 Vitce, Voipominaniia [1923-24], III: 17, 41-2; Pilenko, At the Court of the Last Tsar, 97； 

uZapi$ka A. E Rcdigera о 1905 g.," Krasnyiarkhiv, 1931, no. 14: 8.大公起初是支融 

厘的 1 但他的想法變了 ° "Zapiska Vuicha," in Vittc, Vospominaniia [I960], III: 22.

145 Svod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 I： 2; Savich, Novyi gonulantvennyi stroi Rossii, 24-5;Ascber, 

Revolution of1905, II: 63-71.

146 Borodin, Gosudantvennyi sovet Rossii； lurtaeva, Gosudarstvennyi sovet v Rossii\ Korros, A 

Reluctant Parliament,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22—3.到尼古拉二世開始執政時 1 国 

務會議中被任命的委員已經從35人增加到大約100人，但其中積極參與的只有不

751 到40人，而沙皇也沒有義務一定要向他們諮詢。在整個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

共有大約215人被任命為國務會議委員，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委員要靠薪水而 

不是繼承的財富為生，所以並不其正獨立。

147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83-6 (引自 RGIA, £ 1544, op. 1,(£ 5,1.3-9 [Kiyzbanovskii) 

and L 270 [Witte]).另見 Doctorow, “Introduction of Parliamentary Institudoiu."

148 Brunck, Bismarck, 36.

149有關各部的情況 ' 參見Yancy, Systematization, 286-318. 政府大臣在國家杜馬(或 

作為上院的國務會議)會議上發言時，他們開頭要説這樣一句話，「承蒙皇帝仰 

允」。這是為了表示，即便是匯報情況也是皇帝的恩典。

150起草人是國務會議成員阿列克謝•奧博連斯基(Alexei Obolensky) 

vestnik, 11/3 (1915)： 39 (A. S. Alekseev).

151 Verner,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434;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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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Mulov, Agramyi vopros v Rossii, II： 159-60; Репіе,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153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9J211.維特並未擁有作為一名總理所應捺有的 

正式權力，但他憑藉強有力的個性，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鬆散的大臣會議(1卯6 

年4月解散)。
I

іЯ Gerassimoffi Der Kampf、67; Gerasimov, “Na lezvii s terroristami," II： 139-342 (at 183- 

4); Viuc, Vospominaniia [2000], II： 288, III: 74-5,619.維特回憶説那位外交官代表的 

是西班牙。

155證據顚示，維特當時是想諷杜爾諾沃擔任副內務大臣，但杜爾諾沃拒Jg了。 

Urusov, Zapiski tri gotla, 589-92;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180, 406, 411-2; Vitte, 

^ominaniia 2000, III: 71-2; Dal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73-4.

1% Martynov,"如/奶如59. 1912至】917年，馬丁諾夫負責莫斯科保安處»

157 Santoni, UR N. Dumovo," 118-20; Ascher, Revolution of1905, II: 22.1906年的俄國基 

本法仿照了普魯士和日本的憲法，而後兩者都沒有實行真正的議會統治。 

Miliukov et al> Histoire & Rtasie^ ІИ: 1123—4; Doctorow, “Fundamental State Law."

158 Goasimov. Na lezvii, 52; D. N. Liubimov, MSobytiia i liudi (1902-1906 gg.)； RGALI, £ 

1447, op. 1, d. 39,1.464; Beletskii» MGrigorii Rasputin/ no. 22:242;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 戚

159 Nikolai II—imperatricse Marii Fcdeorovne, 12 ianvaria 1906," 187.

160 Kccpj Rise of Social Democracy^ 251—2; Engelstein, Moscow 1905»

161 Pankratova» Rtvoliutsiia^ V, ii： 76-7.

162 Shanin, Rots of Otherness, II: 278-9.

163 Shestakov, Kresfianskaia moliutsiiaf 50.

164 ̂ Revolution of1905,1k 157-8.應徵入伍的殷民實際上是再次陷入了農奴制： 

*不僅是在暴君一般的軍官手下，愤要被迫去莉地，自己製作衣服和工具。

165 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138-9.

166 Bushnell, Mutiny amid Repression.^ 見Fuller, Civil-Military Conflict, 144-55.1906年5 

至7月，兵變重新開始(總數再次超觀200)，而舊秩序似乎又要毒終正寢了。

167 Gurko, Ftatura and Figures, 7.另見 Dal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76;以及 Lieven, Russia's 

庖如,216.

168 Stepun, Byvshee i nesbyvsheaiat 304.

第四章立憲專制

1 Loukianov, '"Conservatives and * Renewed Russia,'" 776 (引自 A. L Savenko to N. K. 

Savenko, April 28,1914： GARR £ 102, op. 265, d. 987,1.608).

2 Vereshchak, "Stalin v dur'me";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17. II些回憶銖貫於 

1928年1月，而不是1930年代，而且是發表在流亡者的出版物上，不是蘇職官 

方出版物，這就増加了它們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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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第昵

Borges, Fie New Сгаг."

Gilliard, Thirteen Years.

Tagantsev, Pmzhitg 35-6.另見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129-31.

M. AEube, Vspominaniia,” 171, ms., Bakhmeteff Archive, Columbia Univenity.難館 

構的結構，參見Szeftel, Rusian Constitution-,以及McKean, Russian ConstitutionalMonodj, 

Maklakov, Pervaia Gosudarstvennaia Duma, 59-117; Emmons, Formation 矿R峋 

Parties’ 21-88.

Mchlinger and Thompson, Count Wig 313-29.

身材高大的維特碰巧和亞歷山大三世一模一樣，而看上去酷似維特的亞歷山大三 

世的肖像一就掛在尼古拉二世的舍房裏一親切有加而又沒完沒了地責協  

酉皇相比乃父的不足»但這些都無濟於事。尼古拉二世後來説，他在糖到絶& 

死•訊的時候 > 心中有一種「真正的復活節般的平和」(還有其他因素)。繼拘 

説：「我是天生的君主派，我希望為君主而死，但我希望不再有尼古拉二幽限 

的沙皇 « jAnan'ich and Ganelin, MOpyt kriciki memuarov S. lu. Vitte," 298-37伯 

299); Vine, Vbspominaniia [I960]» III； 336.

Borodin, Gostuiarstvennyi sovet Rossii, 49; Aldanov» ^Durnovo^ 39.

與斯托雷平當上總理有關的種椀陰謀現在依然不太清楚。Russkievedomsti,July]( 

1906:2(为留可夫);Kokovtsov, Out ofMy Pastt 146-56; Shipov, Ѵозротіплпіш i Jumj 9 

pmzhitom, 445-8, 457; Miliukov, Vtoraia Duma、226; Miliukov, Voipominamia. [2000]l 

380; Ascher, R A. Stolypin^ 110-14.

當時做過各種手術但都沒能矯正ІЯ巷畸形° Ascher» ЛА Stofypin, 15.

Aschcr, R A. Stolypin^ 44-6, 88-90, 94-6; Fallows, “Governor Stolypin/ 16(^90； 

Kidro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189, n30 (RGIA, £ 1276, op. 3, d. 959, L 75).

Sidorovnin, Stolypin» zhizni mert\ 197; Daly, Watchful Staul 34.

Kryzhanovskii, Vospominaniia^ 209-21.

Robinson, Rural Russia, 130; Hindus, Russian Peasant 91-2.

Mehlinger and Thompson, Count Witte, 288-41.

Shchegolev» Padenie^ V: 406, 411» 415 (Kryzhanovsky);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tA, 

115-23; Ruud and Stepanov, Fontanka 16, 111-6.

VKJdro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106-14.

沙皇每年只有兩個月是必須召集杜馬的。另外-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维特的是 

任者・總理格雷米金(Goremykin)與尼古拉二世合謀讓杜馬開會 > 只是為了解 

它在公眾心目中的聲譽。杜馬被解散了，格備米金也被解除了職務，怖曲 

Crisis ofRussian Autocracy, 332-4.即便在有了杜馬之後»尼古拉二世在與律团大住 

談到君主專制時逮説：「對於欠發连國家來説，根木不可能有別的制度1Ш 

眾需要有一隻堅定而粗暴的手去統治他們……在定裘，我是主人。jRoggq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19,引自 Seraphim, Russische Portrats 1:250.

PA. Stolypin, 205-7.根據新的選舉法，(選舉人團中)三分之二的选皐人来 

自貴族和擁有地產的商人 > 三分之一來自農民以及城市居民和工人。帝図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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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J

15

26 

27

И 

29 

30

31

32

33 

я

35

36

37

38

39 

40

地区，比如突厥斯坦，整個地區都沒有代表° Harper, New Electoral Lavr. Doaorow, 

The Russian Gentry."尼古拉二世似乎把1907年6月3日的新選舉法視為復辟不受 752 

的東的君主專制的第一步。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II: 527.

Stockdale, ''Politics, Morality and Violence."

'Memorandum by Profasor Pares respecting his Conversations with M. Stolypin,"載於 

Lieven,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VI: 180-4 (at 183).另見 Waldro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58-62.

弓I 自 Klemm, Was sagt Bismarck dazu?y II: 126.

Steimetz, Regulating the Social^ Beck»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Westre State； Hennock, 

Oriffn cf the Welfare State,

Kotsonis, Making Peasants Backward,

务見喬治•亞尼(George Yaney)在《體制化》(Systematization) 4,給人以豐富聯想 

的、別具一格的解釋。

Vittc, Vospominaniia [2000]^ I: 724 (給沙皇的信)•另見 Macey, Government and Peasant. 

Gagliardo, From Pariah to Patriot, 238-42.

Kirpo* Krafianskoe dvizhenie, 94-7; Frierson, Aleksandr Nikolaevich Englehardfs Letter^ 

kroy-Beaulieu, Empire of the Tsarst II: 45-6; Kofod, Rusxkoe zemkustroistvot 23.

Pallor, Land Reform in Russia, 31.

因此，籠統地談論「高度現代主義的」治理方式是極其錯誤的。Scott,血地Мм 

State. J

AsdwM 11 (引自s. E.克雷扎諾夫斯基).

bney, "The Concept of the Stolypin Land Reform."

關於同畤代人普遍指出的村社在經濟上的靈活性，參見Grant, "The Peasant 

Commune, csp. 334—6; Nafziger, “Communal Institutions";以及Gregory, Btfort 

gand, 48-50.約有80%的村社屬於[■土地重分型」；其餘的一大多在娜一 

立肉宛尷疆地區---屬於世代相傳型，在那裏，使用權更好，同時也存在一定

的輒讓権。在波壁的海沿岸各省或西伯利亞，根本沒有農民村社•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71-100; Palloc, Land Reform in Russta; 

Dubrovskii, Stolypins知ia zemel'naia /mt 但另見 Blobaum, uIb Market! Ib Market!" 

Divydov, Vserossiiskii rynok v kontse ХІХ-nachale XX vv. i zhelanodorozhnaia statistika.另 

^Tarasiuk, Pozmel'naia sobstvennosVporefbrmennoi 兩成另外 > 農民幾乎沒有其麼馬 

匹：1912年的一項評估指出• 36.5%的農戶沒有馬匹，40.4%的有一到兩匹， 

1.9% 的有四匹或以上,, Jasny, Socialized Agriculture, 147-9.

Chemina ct al., "Property Rights.”有時候情況相反 > 村社自身為了合併鄰近的農莊 

而突妳不再把土地劃分成條田° ^ney, Urge to Mobilize.

Dower and Markevich, **Do property rights in Russia matter?"

1906年11月的土地改革，塡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在1910年6月獲得tt馬和歸 

倉議的正式ЙН過,也得到沙皇的批准°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aiiskoi impmt, 

XXX/i, no. 33743： 74 J53.沙皇直到斯托雷平死後才批准工人保險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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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阳第酗

1907年的選舉將範圍從各專業領域中的貴族（立憲民主黨）轉變為外省地方誦 

機關中的土地貴族，這使得後者可以對抗斯托雷平想要擴大和開放地方自治的企 

圖 ° Wcislo, Reforming Rural Russia.另見 Weissman, Reform in Tsarist Russia.

Diakin, eStolypin I dvoriantsvo" ; Waldro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115-77» 182-3； 

Borodin, Gusdantvennyi sovet RossiL

Elwood,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Lane, Roots of Russian Ccmmunism, 11-155, 21-8; Zimmerman, Politics of Nattonabtj. 

1901年П月，梯弗利斯委員會正式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格魯吉亞支部，買負 

上是和俄國黨聯合起來 > 儘管並沒有失去自身的獨立性»社會民主囂在柱馬的 

代表主要來自高加索一擅長演説的策列饿里、祖拉博夫、馬哈拉澤和拉粒 

維里 ® Jones, Socialism, 223; Kazcmzadch» Struggle fir Transcaucasia^ 187.

Emmons,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146-7.

Pcrric. Agrarian Policy, 186.社會革命黨聲稱有35萬人「經常受到黨的影罰• 

Radke^ Agrarian Foes, 61-3.

Rawson, Russian Rightists, 59, 62; Spirin, Krusheniepomeschchifzikh i burzhuaznykhpartii, 

167; Stepnaov, Chernaia sotnia^ 107-8.

Rogger,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Right: 1900-1906," 66-94.

Lowe» "Political Symbols."另見 Bohon, aReactionary Politics in Russia"; Brock, Theory 

and Practice."

Brunn and Mamatey;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89L 同時代與之頰似的 1 只有19 

世紀末20世紀初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維也纳對工人和中產階级下層進行的右裏 

的街頭動員和選舉動員・而維也納是另一個使用多種語言的帝國的首都，處值布 

國也在一個王朝治下並擁有龐大的猶太人口。Schorske, Fin^Sitcle Vienna. 116-80. 

Liubosh» Russkii jashist.

在它發表在聖彼得堡的報纸上之後，1905年，謝爾蓋-尼盧斯（SergeiNilus）又 

以書籍的形式發表了該「紀耍」的擴充版。他抱怨説沒人把它們當回事。布两计 

維克革命後，尼盧斯繼綃留在俄國，最终作為該「紀要」的發表者岀了名。他喽 

然多次被捕，但都得以釋放。他死於】929年° Cohn, Warrantfor Genocide. 90-8. 

De Michelis, Non-Existent Manuscript.這一發現取代了下述假説，即那份浦是涕 

穢語的「文件」是在保安處的幫助下，以一些法國的反猶小冊子為

的，而那些小冊子則是在】890年代德雷福斯案以及笫一次猶太徂國主義國尉t 

表大會（巴塞爾» 1897）的影響下產生的° Rollin, Uapocafypsedenotre temps.

Rawson, Russian Rightists^ 75-106, 172-224,

基輔作為一個講波蘭語的猶太城市，四周是信奉束正教的講烏克闌語的內陸地 

區，那裏的右翼分子起了示範作用，他們在1906年利用街頭鼓動和選舉搂制了 

市杜馬。被酉南地區講烏克勤語的農民選進國家杜馬的代表，幾乎全部是（信冨 

東正教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Hillis,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Meir, 

關於保守派在1912至1913年為了組織起來而做出的努力，參見Dh血

Burzhuaziia, 54-55, 1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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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jihanovskii, \btpominaniia, 153-4.

57 b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278-80-

J$ Кттуі arkhivf 1929, no. 32: 180.

59 Asdicr, R A. Stolypin^ 121-7. 173-4; Ascher, “Prime Minister R A. Stolypin"; Gcifinan, 

Thou Shalt КіЩ 99-100.

60 Roggcr，7?«/irA Policies、232; LoweLowe, Antisemitismus und reaktionare Utopia

61 Rogger, aRussia」' 443-500.

62 Kuzmin, Podgnetom svobodj I: 170.

63 Louluanov; "Conservatives and 'Renewed Russia"; Newstad, ^Components of Pessimism," 

Й Kokovtsov, Out of My Past. 164-5;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97-8; Ascher, R A.

臥肿诫 138-42; Lauchlan, uIhe Accidental ІеггогііСя

« Q皇的最後一任保安處處長否認參與過迫害猶太人的活動，但他認為猶太人是好 

商——「他們除了做生意或買賣之外，簡直不習慣用任何別的方式諜生。」 

Vasilyev, Ochrana, 101.

Й Rawson, Russian Rightists.

«7有表泱権的代表有112人，其中62人傾向於孟什維克，42人傾向於布爾什維

克；其餘的還包括崩得以及波蘭、立陶宛、拉脱維亞 '烏克蘭和芬間的社會民主753 

寫代表。格魯吉亞人在全部孟什維克代表中佔四分之一，但他們對俄國孟什維 

克派的反覆無常十分警惕。Jones, Socialism, 213.

68有位重要的學者説格魯吉亞是「1917年之前俄羅斯帝國社會民主連動最成功J的 

地方。Jones, Socialism, xi.饒爾丹尼亞後來宣稱•高加索的社會民主運動是帝國其 

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了的多元文化運動，但此説並不屬實。Zhordaniia,廠:瘋z； 

38-9.

69建議採取這一立場的辑有布爾什維克的代表S.A.蘇沃林(S. A. Suvorin) • 

Chetvertyi (obuedimtel'nyi) sKezd RSDRP, 339; Zhordaniia, Moia zhizn, 34; Arsenidze, 

Nicohevsky Collection, box 667, folders 4-5 (1961 年7月對阿爾謝尼澤(Arsenidze ) 

的採я&); Jones, Socialism, 63-4, 69, 95-6, 124.阿爾謝尼澤在1906年4月第四次代表 

大會召開的那個月被捕。

70後來，在朱加施維里變成斯大林和專政者之後，與他在斯德哥爾摩旅館同住一個 

房間的俄羅斯人、布爾什维克克利姆•伏羅希洛夫，想起的不是那位格魯吉亞 

人的政策建議有哪些內容，而是他在私下裏能夠背誦普希金以及翻譯成俄文的莎 

士比亞 ' 歌德和惠特曼的作品。在伏羅希洛夫的回憶中，在斯德哥爾摩的時 

候，未來的斯大林「很壯實，個子不高，和我差不多年齡，黝黑的面孔，上面有 

些不太看得出來的麻子，可能是小時候得天花留下的」。當然，伏星希洛夫關 

现斯德哥爾摩時的斯大林「目光如炬」，並且「精力充沛、快活、充滿话力J。 

Voroshilov, Rasskazy оzhizni, 247.伏羅希洛夫最初是在1920年代撰寫未發表的回憶 

徐並説起這些往事的。RGASPI, £ 74, op. 2, d. 130; op. 1, d. 240.另見Trotskii, 

Stalin, 1:112.斯大林的突出之處送有，他不像饒爾丹尼亞或奧爾忠尼啟則那樣， 

出生於西格魯吉亞的鄉村貴族家庭。Ostrovskii,而Md 5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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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Smith, Voung Stalin. 197; Geiftnan» Thou Shalt Kilk 222-5.

72 Weissman» Regular Police? 1889年，帝國還開始在農村實行所調的地方長官巔 

(zrnskie nachalniki)；他們也被人看不起 « Beer, Kommentarii.

73在沙皇政權的最後幾十年 > 據説在政治恐怖中被打死打傷的總共至少有L7厲 

人。Geiftnan, Thou Shalt КіЩ 21, 264, n57, 58, 59;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Boris 

Nicoalevsky Collection, box 205, folder uLopukhin/* protocol 37： 59-66.

74 Spiridovich, Istoriia bol9shevizma v Roisiit 120.

75 Geiftnan, Thou Shalt Kill. 249.

76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uk^ 245 (引自 GARJR £ 102, op. 295, d. 127» 以及Hoove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box 205, folder Lopukhin, protocol 37:59- 

66). 1825至1905年-因為政治罪行被處死的不到200人。政府為到東方定居號 

民提供了特別貨車，用來裝運一起帶過去的牲畜和農具。(在蘇維埃畤代，匯 

「斯托雷平貨車J會被安上鐵柵欄 > 用來押連囚犯。)

77 V L Lenin, "Srolypin i revoliutsiia,n Sotsial-Demokrat, October 18,1911> 載於 Sochintnii^ 

2nd and 3rd e(L , XVII: 217-25.

78設在巴黎的保安處國外部成立於1884年；柏林的機構存在的時間是190051905 

年 « Lauchlan, Russian Hid£-and-Seek. 103; Agafonov, Zagranichnaia okhranka^ Patenaudc, 

ЫЬ of ideas. 1901年的時候，俄國在國內流放的只有3,900人。在國內被警方列 

為調査對象的，1889年有221人 > 到1910年有1.3萬人。Lauchlan, RussianHiit- 

and-Sttk^ 153 (引自 Hoover Inscitution Archives, Okhrana Collection» box 157, folders 

2-6).

79 uSovrcmennyi moment i оЬ"есІіпісеГпуі s"zed rabochci рапііГ Sochineniiat I： 250-76» 

410, n74 (at 250-1).

80 GF ІМЦ £ 8, op. 2, ch. 1, d. 43, L 154 (Aleksandra Svanidze- Monoselidzc).

81 1905年9月回去的時候，他躲在梯弗利斯的斯瓦尼澤家，但他以前可能也在他H 
家躲 10。Kun, Unknown Portrait^ 341(引自 RGASPI, f. 558, op. 4 d. 651： 

Elisabedashvili).老斯瓦尼澤靠在鐵路上工作為生，但他也是地主，而卡托的脚 

(謝波拉)則出身格魯吉亞貴族；他們把兒子阿廖沙送去德國學習 > 定説明家裏 

逮是比較富裕的。

82 Ostrovskii» Kto ttoialf 235-5 (引自 Gori, d. 287/1* L 8-9： M. M・ Mono$elidic); 

Dawrichewy, Ah: ce quon^ 228; Tucker, Stalin as RevoluMnary, 107； Aililuev, Khwmh 

odnoi$emi9 108.

83斯大林後來在沃洛格達流放時的少女女友佩拉格婭•奥努夫里耶娃説> 

我他有多愛她，失去她對他來説有多難。Г我那時太疝苦了门他吿祈我，咽 

此 , 我的同志們把我的槍拿走了 0 J J Kun, Unknown Portrait,】】7(引自RGASPI £ 

558, op. 4, d. 547).另外，據説斯大林對自己再婚後所生的女兒斯維特閲娜也訓到 

過卡托：「她非常可愛和漂亮1她融化了我的心。」Montcfiore, Young Stalin. 159 

(引自羅莎蒙德・理査德森〔Rosamund Richardson )掌捉的斯维特蘭娜觸韻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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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Ostrovskii, Kto ftotal, 253 (引自 Gori, d. 287/1,1. 14: M. Monoselidze. d. 39/2, L 49-50: 

Berdzenoshvili, d. 146/2, I. 61: Elisabedashvili; GIAG, £ 440, op. 2, d. 39i 1.36-7), GF 

IML, £8, op. 5, d. 213,!. 43-4, RGASPI, £ 71, op. 1, d. 275,1. 31, GF IML, £ 8, op. 2, 

ch. 1> 43,1. 155: A. Svanidze-Monoselidze):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160 (引自 GF 

1MU f. 8, op. 2, ch. 1, d. 34,1. 317-54: Monoselidze).

g Gtgeshidzc, Georpi Teliia, 34-9.

0 ［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會主義的熱情卻日益增長，」列寧在1899年寫道， 
'「工人中間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斷出現，他們雖然生活環境極壞，在工廠中從事 

舌使人變蠢的苦役勞動，但是有頑強的個性和堅定的意志來不斷學習，學習，再 

學習，使自己成為覺悟的社會民主黨人，成為『工人知識分子』。」(譯註：《列寧 

全集〉第 4 卷，笫 234 頁。)Lenin, Sochineniia, 2nd and 3rd eds., IV: 258.

gj tov. G. Teliia," Sochineniia, П: 27-31 (Dro, March 22,1907).米雷•茨哈卡雅 

也在墓前發表了講話，之後不久，他就被迫移民，去了日内瓦。Gegesbidze, 

Garffi Teliia, 41-2.

SS我們永遠無從得知，斯大林從捷里亞的文章中借鑒了多少 > 或者他對捷里亞的文 

韋進行了多少打磨-「它們就是在那裏，在印刷所，在我的膝蓋上，斯斷績縞地 

富出來並匆匆付印的」> 斯大林後來聲稱。Ilizarov, TainaiazhiznMAQ-l.最初的四 

篇刊登在1906年6月和7月的《新生活報》上。該報被查封後，那四篇文章按照編 

輯的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重新發表在1906年12月和1907年1月的《新時代 

勸上。1907年2月又在《我們的生活報〉上發表了四篇文章，該報也很快被查封 

了，盘有四篇於1907年4月發表在《時報》上。S必如戒q：294-372；最初四篇文 

章的原版收在附錄中(373-392)。斯大林還在文章被收進全集之前對它們作了「修 

改」，儘管他説是沒有。參見瓦西里•莫恰洛夫(MisilyMochalov) 1945年12月28 

日的便條，Sochineniia, 625-6.(莫恰洛夫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斯大林

排公室的負責人，他和研究院院長V S.克魯日科夫〔V S. Kruzhkov )有矛盾。研 

先院在格魯吉亞的下屬機構氓參與了尋找原件和俄文翻譯的工作。)斯大林去世 754

俊，在昆采沃別墅發現了他的全集笫一卷的長條校樣(编註：某些尚未定稿的書 

刊，由於需要經常改動，可以先排成不合版面的長條，這種狹長的未级拼版的校 

樣就是「長條校樣」。)，上面有他用彩色鉛筆在〈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上 

留下的記號。斯大林删去了兩篇序言，即全集编輯的序言和他自己的序言。

Ilizarov, Tainaiazhizn, 228 (引自 RGASPI, E 558, op. 11. d. 911,1.15;d.910,1.5ob).

89大約也是在這段畤期，普列漢諾夫1894年寫的諷刺性的小冊子《無政府主義和社 

會主義〉出了擴充的第二版。普列漢諾夫的小冊子原來是用法語寫的，並被關譯 

成德語 ' 英語和俄語(2nd ed. Moscow： V О. Karchagin, 1906) ®朱加施維里的文茸 

没有引用普列漢諾夫的觀點。私下裏，在普列漠諾夫對《怎麼瓣？〉提出批評之 

後，朱加施維里寄給身在國外的列寧一封帶有迎合性質的信，其中寫道：「此人 

不是完全發了瘋，便是心懷仇恨和敝意。_1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 

47-48頁)Sochineniia, I： 56-7.1938年，斯大林再版了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 

史觀之發展〉，保留下來的副本上有這位專政者做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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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Sochineniia, I: 297 [修改過的],375 [原來的].

Sochineniia, I； 314-6.

Sochineniia, I: 331,344-5, 348, 368.

Souvarinc, Stalin, 109.托洛茨基聲稱，他是1935年才從蘇瓦林的（法文版）傳記中 

得知斯大林參加了倫敦代表大會。Trotsky, Stalin, 90.

Zhordania, Moia zhizn, 53; Service, Stalin, 66.

1865至1871年，在法國的倡議下，討論了設立單獨的歐洲央行和發行被巔區 

元」的單一貨幣的計劃。但英國人和德國人抵制。相反«為了確保可兑换性和月 

定的匯率，德國人在1870年代在金本位問題上與英國人聯手，其他國家也加入 

其中（日本是在 1897年）° Einaudi, Money and Politics.

Jablonowski, "Die Stellungnahme der russischen Parteien," 5： 60-93.

從英國方面來説，與俄國的和解得益於「愛德華時代的人」（出生於1850至I860 

年代）取代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出生於1830至1840年代）。「维多利亞畤代的 

人」不滿俄國在中亞的滲透，而「愛德華時代的人」是在俾斯麥完成統一大業服 

廉德國崛起後成年的 °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48-50,267-88.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03-11.

有些無法解決的議題，比如西藏問題，就被擱置起來。Churchill,血攻-知以 

Convention^ Williams,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33-47; Ostal'tseva, Anglo-ruukot 

soglashenie 1907goda.

Bernstein, Willy-Nicky Correspondence, 107-8.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77-81.《消息報У （1917 年 12 月 29 日）後來公佈了這 

個形同虚設的條約。另見Nekliudov, “Souvenirs diplomatiques"; Bompard,uLecnitt 

de Bjocrkoe"; Fay, "The Kaiser's Secret Negotiations”; Feigina, Borkikoeso^ashmie\N'mt, 

Vospominaniia [1922], II: 476—81; Iswolsky, Recollections of a Foreign Minister, 40-3;以 

及 Astafev, Russko-germansku diplomaticheskie otnosheniia.

Bogdanovich, Triposlednikh samoderzhavtsa [1924], 461.

Pashukanis, BK isiorii anglo-russkogo soglasheniia," 32; de Taube, La politique nut, 

118.在對外政策上，或許只有另一個傑出的右翼分子完全同斯托雷平一搪I 

慎，那就是他在國內問題上引人注目的保守主義的批評者杜爾諾沃。但後者並 

不能完全諒解斯托雷平一他甚至不負責外交和軍事事務（那是为皇的& 

權）一1908年巧妙地避免讓俄國重複外交上的不幸的做法。McDonald, Unitti 

Government, 151.

Na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O'Brie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Daniels et al., 

“Studies i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Coox, Nomonhan, 1-16.

“Londonskii s"czd Rossiiskoi sotstabdcmokraticheskoi rabochci partii （Zapiski delegau）,' 

載於Sochineniia. 11:46-77 （at 50-1）,刊登於《巴庫無產者報〉，1907年6月20日和7 

月10日。

Getzler, Martov,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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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採様弗利斯神學院從前的學生和哥里的神父之子索索•達夫里切武(Sos。 

Dwichewy，有很長時間保安處都以為他和卡莫是同一個人)，對朱加施維里而 

有 >嵐不是他第一次 > 也不是最後一•次幹這種事。Dawrichcwy, Ah: cequon, 174-5, 

177,181,213,237-8.

Gerasimov, Na lezvii s terroristami, 92.

仰珈索軍事長官jg報吿説，1905年和1906年，當地的搶劫和暗殺導致1,239人死 

亡儷有差不多數量的人受了  重傷 ° Geifman, Revoliuaionnyi terror, 21,34-5,228.

Ill米克洛什•庫恩(Mikl6sKun)找到了黨內對李維諾夫處分的檔案，證明斯大林參 

與了 Я 起劫案。Kun, Unknown Portrait, 74-80.另見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3~】6 

(除了許多別的資料，它還引用了斯大林妻子的姐姐薩希科•斯瓦尼澤未發表的 

目億銖),178-91.保存下來的關於埃里溫劫案的保安處檔案已經經過清洗。 

Botdiugov, NeizvestnyiBogdanov, II: 120-42.卡莫從另一名郵政職員吉戈•卡斯拉澤 

(Gigo Kasradze)那裏得到了郵車的內部情報。

|12 GF IML, £ 8, op. 2, ch. 1, d. 7,1.64-84 (G. E Vardoyan); Perspektivy, 1991, no. 6:51-7: 

Geifman, Revoliutsionnyi terror, 163-4; Ostrovsky, Kto stoial, 257; Avtotkhanov, 

Pnukhozhdenie, I： 183-6； RGASPI, £ 332, op. 1, d. 53.卡莫上過三年學。在卡莫的妹 

妹的瓦題婭,胡圖盧施維里(Javariya Khuculusbvili)後來的回憶中，談到了他對斯 

大林的崇拜:Kun, Unknown Portrait, 75; Pmpektivy, 1991, no. 6: 51-7; Ostrovskii, Kto 

ЛЙІ 257; Avtorlchanov, Proiskhozhdenie, I: 183-6; RGASPI, f. 332, op. 1, d. 53.另見 

Umdze, Vbspominaniia, 130-2, 163-7; Smith, Young Stalin, 193-211; van Ree, *7he 

SulinistSdC 275-6; van Ree, “Reluctant Terrorists?";以及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7 

(引自 Candide Charlwiani, "Memoirs," manuscript, 15).

113段據民間的傳説，在到處是屍體和一片混亂的情況下，有那麼一會兒，搶劫似乎 

g 了套，直到假扮成軍官的卡莫駕着他自己的四輪馬車穿過硝煙,撿起大部分故 

钱的袋子，然後把趕來的警察指向錯誤的方向e Medvedeva Tcr-Petrosyan, 

•TbvarishchKamo," 130.有2萬盧布落在馬車裏；有個車夫想把另外9,500盧布揣 

進自己口袋，但是被抓住了。

114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393—4; Geifman, Revoliutsionnyi terror, 164; 

Krupskaya, Reminiscences of Lenint 155.

115 Іговку, Stalin, 109.

116 Manov, Spasiteli ili uprazdnitdi?^ 22-3.

117 BibindshYib,ta, 30-1,371.勇敢的卡莫的下場是一再被關進精神病人的囚室；1922 

年，他在梯弗利斯被一輛蘇維埃官員的小汽車軋死了，當時他騎着一輛自行車。 

他的左眼已經在1907年5月被自己的炸彈炸壞了，這可能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118朱加施維里可能到國外看過列零，分別是在1907年8月(斯圖加特)和1908年I 

月(瑞士)。

119 Rdss, The Orientalist、11-3； Hone and Dickinson, Pmia in Revolution, 158-68.

120 Ordzhonikidze, "Bor'ba s men'shevikami,” 42.很多穆斯林工人都是來自伊朗北部省 

份的阿塞拜疆族的季節性打工者,有的合法 > 有的非法• Alscadt, "Mus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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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rkers," 83-91 ；以及 Chaqueri,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Iran^ 24-25» 沙克利估計 » 

伊朗北部20至40歲的成年男子 > 有20%至50%的人最終都會越過邊境工作一段 

時間»主要是在俄國的高加索地區°

121 Vereshchak, eStalin v riufme»" 1306; Vereshchak, aOkonchanie»n 1308.

122沙皇政權也導致達什纳克黨辑而反對俄國，部分原因在於1903年沒收亞美尼亞 

755 的教會財產(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在】905年取消了這項政策)® Suny, Transcaucasia,

166-7; Suny, Looking Toward Ararat^ 4S-9,92.

123 aOtvet na privecstviia rabochikh glavnykh zhdeznodorozhnykh masterskikh v Tiflise»n 載 

於SMbinmiiq VIII: 174-5. Suny; ^Journeyman for the Revolution.**

124 Trotskii, Stalin [1985], 1:158» 163»

125 Montefiore, YoungStalin. 190-3 (?l自斯瓦尼澤家族的回憶錄和對斯瓦尼澤的一位 

表親的採訪).

126 Dawrichewy, Ah: ce quon. 35; GDMS. £ 87, d. 1955-146,1.51-6 (Elisabedashvili).關於 
這場婚姻，很長時間以來最主要的消息來源都是移居國外的孟什維克伊列馬施如 

里，他聲稱參加了卡托的葬禮，而且他還指出，卡托的死是轉折點 > 使斯大林 

「失去了任何道德約束」° Joseph Iremashvili, Stalin unddie 7ragddiet ЗЛО.

127 RGASPI, £ 558, op. 4, d. 655, L 18.

128 Arscnidze, °Iz vospominaniia о Staline," 224; Deutscher, Stalin, 110.

129 RGASPI, £ 558, op. 4, d. 647 (Sukhova).

130 Dubinskii-Mukhadazc, Ordzhonikidze^ 92.

131 RGASPI, £ 71» op. 1» d, 275> I- 23; Smith» Young Stalin. 28-9; McNeal, Stalin^ 336, n!5； 

Kun, Unknown Portrait. 18.斯维特蘭娜説他是在酒館打架被刺死的，但沒有任何證 

據可以證明這一説法。Alliliyueva, Twenty Letters, 153 n. 1939年1斯大林命令梯弗 

利斯黨组缎不要搜集貝索的歷史信息。

132在社會民主黨人——斯大林的所謂同志——中間，他被當作「列寧的左腳」而沒有 

人理睬• Arsenidze, uIz vospominaniia о Scaline," 223-

133工人階級比較激進，但革命政黨比較虛弱，關於這一點 > 參見McKean, Л. 

Petersburg.

134 DAy, Autocracy Under Siege. 117-23.

135阿澤夫當時已經成為社會革命黨戰門组織的首腦。根據有些説法，在從保安處 

領取報酬期間，他建監督執行了28次針對政府官員的成功的恐怖襲擊；保安處 

根本看不透他的動機和忠誠度。1909年，他逃到徳國，議社會革命黨一片混 

亂、深受打擊°「阿澤夫」成了整個沙皇體制的隱喻° Nicolaevsky, A$efft Schleifman, 

Undercover Agents Gcifinan, Entangled in Terror Daly, Watchful State. 81-109.

136 Biggarc, MKirov before the Revolution**; Mosciev. Revoliutsionnaia pubhuhtika Kirova\ 

Kirilina, Neizvestnyi Kirov.

137 Daly, Vifatchfiil State, 110-1.

138 Shukman,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26.

139 Shchegolev, Padenie、VI: 176-7 (N. E. Mar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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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Vitte, Vospominaniia [I960], III： 274-5; Hosking, Russia,479.

|41 Jones, "Non-Russian Nationalities," 35-63; Thaden, Russification in the Baltic Prninctt 

Weeks, Nation and State-, Woodworth, “Civil Society"; Staliunas, Making Ruaitnr 

Kiyzbanovskii, Vospominaniia, 128.關於俄羅斯民族主義與沙皇國家之間的不相容 

性 > 參見Kappeler, Russian Empire, 238-42.1867年的|■妥協J造就了奧地利和旬牙 

利的二元君主制，這之後哈布斯堡帝國的匈牙利那一半開顓行有害的扇痢 

化，在此過程中也發生過類似的一幕。

[42 Steinberg, Bismarck, 3 (引自 Karl Heinz Borner, Wilhelm I, deutschtr Kaiser und 

Anuwi; eine Biographic [Berlin: Akadamie, 1984], 221).

143 Kokovtsov, Iz moego prosblogo, I: 282-3.

144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10,209,213.

145 Richer, Politics ofAutocrac.

146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30.30 年前也有人説過類似的話，參見 Stead, Truth about 

Russia, 199-200.

147 "К. Kuzakov—syn I. V. Stalina," Argumenty ifokty, 1995, no. 39:12.阿利盧耶夫一家發 

説了農婦瑪特廖娜和私生子的故事，又吿訴了斯维特蘭娜。Alliluyeva,

Year. 330, 厂

148 Gromov, Stalin, 34-9.

149在斯大林的個人檔案裘保存了一張佩拉格婭.奥努夫里耶娃和彼得.奇日科夫 

的照片：Izvanid TiKKPSS, 1998, no. 10:190.奇日科夫1912年回到自己父母那裏 

之後不久就去世了。當時他才二十岀頭。佩拉格婭焚1955年去世；她的丈夫福 

明(Fomin)當時被捕了 «

150休•奥貝恩(HughOBeirne)，一位在英國駐聖彼得堡大使館長期任職的韻， 

1911年6月向倫敦報吿説，斯托雷平「情绪低落」,他的位置「不gj.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74.另見 Chmielski, "Stolypins Last Crisis."

151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183-91; Hosking, Russ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 136; 

Shchegolev, PadenieyX-. 252 (Guchkov), 1913年 I 月，尼古拉二世結束了對包括A. I. 

斯皮里多維奇(A. I. Spiridovich)在內的與暗殺有牽連的警方官員的審訊。

152 Ostrovskii, Kto stoialt 321-47.

153 VI(Parizhskaia) Vserossiskaia konfirentstia RSDRP.關於 1912年的布拉格代表會議是否 

創立了■-個獨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參見或血“1912.”

154在布拉格代表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的包括列寧、季諾维也夫、馬林諾夫斯基 

(保安處奸细)' 菲利普,戈洛曉金(FilippGoloshchyokin) ' D.施瓦爾茨曼(D. 

Schwanman)以及斯大林的兩位高加索同事，格魯吉亞人奧爾忠尼啟則和亞羨尼 

亞人蘇倫•斯潘逹良；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的是斯大林和伊萬•別洛所托茨基， 

不久之後又增補了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和雅科夫•斯维爾徳洛夫。

155 Uratadze, Vospominaniia^ 234.
156這一點是派普斯提岀的，他也是參考了許多人的看法。參見Pipes次岫妙旅 

Bolshevik Regime, 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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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De Felice, Mussolini, 35n; de Begnac, Palazzo Venezia, 360; Balabanoif, My Life и а 

44-52.
158 Gregor, Fascist Persuasion, 49.

159 Gregor, Young Mussolini, 35; Falasca-Zamponi, Fascist Spectacle, 42-3.
160 P55,XXI：409.戰爭爆發後> 1914年11月»墨索里尼改變立場 > 宣佈支腌却 

政府參戰，結果被開除出社會藏，而他提出的理由是，民族是不能不考慮的・

161從1912年開始，除了布爾什紹E克黨的津貼外•斯大林偶爾也會得到發表文軸 

稿酬，以及紅十字會為政治犯提供的資助。不過，他仍然會寫信給幾乎所有的 

熟人，請求給他寄吃的和穿的。「我沒有辦法，只能開口提這事」» 1913年，他 

寫信给情人塔季亞娜•斯洛瓦京斯卡婭(Tatyana Slovatinskaya)。「我沒有技中 

連吃的也快沒了。」她寄了一個包裹，為此，他寫信説，「我不知道如何齬 

你，我親愛的甜心！」很快，他又開始跟她要東西了。RGASPI,f. 558,op.Q 

5392. 1920年代，為了報答她，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的秘密部門给她安排了- 

個職務，那裹是他最重要的地盤。1937年，她的女兒被關進監獄，女《^處 

決，她自己(連同兩個孫子)被趕岀精英們居住的堤熾上的房子(褊註：指真烏 

科河畔的一座高级公寓，位於莫斯科市中心。)"Khlcvniuk,Stalinskotfohtbun, 

307.

162 Kun, Unknown Portrait, 127-8; Trocskii, Stalin* I: 192-3.

163 Pima R К Akselroda-Iu. O. Martouu, I: 292-3.

164 Jones, Socialism, 221.
165 Melancon, The Lena Goldfields Massacre; Haimson, aW>rkers, Movement After Lem"

166 Montefiorc, Young Stalin^ 246 (引自《明星報》»未註明出處).

167 Melancon, The Lena Goldfields Massacre155.

168 Mintslov, Petmburg、111, 231; Rogger, Jewish Policies, 225; Bogdanovich, Tri poskJmik 

samockrzhtsa [1990J, 493; Podbolotov, ^Monarchists Against dicir Monarch."早在 1 如 

年，貝爾格萊徳衞戍部隊的軍官們就曾攻佔塞爾維亞王宮並殺死了他們的町

756 — 國右翼分子注意到了這一事實。「是不是該議你們知道一個秘密？ J黑色百

人團的領袖和尼古拉二世的心腹В. V尼科利斯基(В. V Nikokky) 1905年在监 

中吐露了心事，「我認為要讓沙皇清醒過來自紺是不可能的。他比無能更栢!他 

——願上帝寬恕我一根本就甚麼也不是！……我們需要像塞爾維亞人那样“ 

NikoKsldi, uIzdnevnikov," 77,「我對君主派政黨不抱任何希望了门基輔的—名右負 

教授寫信给莫斯科的同事説，「要掌握框力，他們需要真正的君主，但我側有的 

只是可憐的牛奶凍一樣的人物ojYA.®拉科夫斯基(Y.A-Kulakovskii).fi^ 

Shcvcsov; IzdateVskaia (kiatelnosf rustkikh nesotsialisticheskikh partis 26.

169 Nazanslcii, Knahenie velikoi Rossii9 76-7.

170 Suvorov; Trekhsotletie doma Romanovykh\ Moskovskie vedomostit February 23,1913* 1;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II: 439-80.

171 Syrtsov, Skazanie о Fedcrovskoi Chudotvomoi,費奧多雄夫聖母像，也稱作黑里母，技 

來被革新派接管了。革新派1928年在莫斯科修復了這幅聖母像。1944年，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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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被解散的時候，正教會收回了這幅聖像；它現在撮在科斯特屡馬，雖然布爾 

什维克炸毁了原來安放它的地方(科斯特羅馬的聖母升天大教堂)。

172 Semevslkii, Monarkhiia pered knisheniem\ Shchegolev, Padeni^ IV: 195-^ ・

]73 Rossiiskaia Gosudarstvennia Biblioteka, otdcl rukopisi (RGB OR, £ 126 (Kirccvikh- 

Novikovikh)» 1g 13 (Dnevnik A. A. Kireeva, 1900-1904), 1.131.幾年後，基列耶夫進 

是會這樣抱怨：「這位君主……狀態太不穩定，要靠他是不行的TRGBORJ 

126> к 14,1. 343ob (1908 年 12月 22 H ).另見Elpatevskii, Mspominaniia, 264.

)74 Vtbrtman, Scenarios cf Power, II: 464,466 (Ivan Ibistoy),

175 Ananich and Ganelin, “Nikolai II”； Lieven, Nicholas II； Mark D. Steinberg in Steinberg 

and Khrusulev, Fall of the Rotnanovsf 1—37; Warth» Nicholas IL

176 Ro^cr,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zation^ 22-3.

177 Remnev, Samoderzhavnoe pravitelstvo9 6» 471.

178維特的支持者後來聲稱——他們説得不錯一他在斯托雷平之前就逢觥輙 

從村社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並建議讓農民擁有私有財產和公民權；但這些支齬 

往往沒有指出，在斯托雷平推動相關立法之後，維特就在國務會議中反對它。 

對兩人的比較，參見 Struve, иWitte und Stolypin/ HI: 263-73.

179就像在1911年12月吿訴英國的伯訥德•佩爾斯教授的那樣：“Papm 

Communicated by Professor Pares, December 23» 1911/ 載於 Lieven,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VI: 185-8 (at 187).

180 Goriachkin, Pervyi russkii fashist.

181 McDonald, “A Lever without a Fulcrum," 268-314.

182法西斯主義會在俄國的移民中盛行起來。這方面的文獻很多，參見Markov,防奶 

temnykhsil.作為狂熱的反猶分子，馬爾科夫(杜馬兩兄弟當中的弟弟)變成了-名 

纳梓。

183 Roggcr, Jewish Policies^ 190.
184 Daly, Watchful State, xi,(引自 I. Blok, wPoslednie dni starogo rezhima,"威殷Gessc%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IV: 13).
185政權「當時的處境很危險」，從前的某個副內務大臣解釋説>「正常情況下，沒有 

哪個政府願意採取革命者採取的辦法，因為在政府手中，那樣的辦法會成爲雙刃 

創。」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37.

笫二部杜爾諾沃的革命戰爭

1作為法治國家，英國從1832年開始，直到1912年才實現了從極其有限的技票檔 

(限於有產男性)到全體男性擁有投票權的轉變。

2 John Channon, “The Peasantry in the Revolutions of 1917,"戰於 Frankd, Rtvolutwn in 

Russia, at 117.

3 Kurzman, Democracy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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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娜伊達,吉皮烏斯(譯註：Zinaida Gippius ( 1869T945 ) »俄國女詩人'岛作 

家和小説家。)在1915年8至9月的日記中寫道：「右派一他們甚麼也不債，К 

麼也不幹，也不讓別人幹。中間派——他們懂，但他們苴麼也不幹，而是麹 

(等待甚麼？)。左派——他們苴麼也不懂，卻像盲人一樣行動，雖然不知 

去娜裏5也不知道最終的目標是甚麼° J Siniaia kniga, 32.

“Nashi tseli"［未署名］,Pravda, April 22, 1912,載於Sochineniia, II: 248-9.

Souvarine, Stalin, 133.

PSS, XLVIII: 162.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820-1.

這篇文章在次年出了單行本(St. Petersburg： Priboy, 1914)；《斯大林全集〉所粧I的 

內容作了很大的改動 , 載於Sochineniia, II： 290-367.另見Fel'shtinskii,Raz^ovmji 

Bukharinym, 10.

到1912年4月為止，莫斯科保安處的工資名冊上大約有55名革命者。Smirnov, 

Repressinvanoe pravosudie, 101-3.

Wolfe, aLenin and the Agent";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254; Vladimir Ilyid) 

Lenin, ""Deposition in the Case of R. V Malinovsky: Protocols of 26 May 1917, N. A," 

載於 Pipes, Unknown Lenin, 35； Elwood, Roman Malinovsky.

Luchinskaia, Vtlikiiprovokator Evno Azefi Geiftnan, Entangled in Terror. 1909 年，阿湫 
在自己保安處奸细的身份暴壽之後逃到徳國，在那裹一直被關押到1917年，次 

年死於腎病。

"Vyscuplenie N.I. Bukharina," 78.在英國小説家 G. К.切斯特頓(G. К. Chestenon) 

的小説《代號「星期四」》(1908)中，有分別以一週中七天的名稱為代號的说 

無政府主義者，他們計劃炸毀布萊頓碼頭，結果發現原來大家都是瞽航拼 

細。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194.

Smith, “Monarchy Versus the Nation."

俄國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對杜爾諾沃擔心的社會仇恨很不瞭解。Gurko, RmmW 

Figures, 481-562 (特別是有關A R伊茲沃利斯基和S. D.菠佐諾夫的評論).

杜爾諾沃致普列章 , 載於 D. N. Liubimov, aSobytiia i liudi (1902-1906 gg.)," RGAU,f 

1447, op. l,d. 39,1.461.

Novoe vremia, April 26, 1912; Aldanov, uDurnov6,B 39-40; Lieven, "Burcaucntic 

Authoritarianism."杜爾諾沃擔任公職的記錄(RG LA, f 1162, op. 6, d. 190,1.82-1091 

可見於Almanakh: Izglubiny vremen, 1995, no. 4: 151-65.另見Borodin, *P.N. 

Durnovd"; Shikman, Deiateli otechestvennoi istorii)\ and Glinka, Odinnadtsat'Itt г 

G皿如ем函以四у.斯托雷平和杜爾諾沃幾乎從】904年兩人剛認識開始就成了 

對頭。Ascher, PA. Stolypin, 48-9.

據其副手弗拉基米爾•古爾科説，「在包拈維特在內的那一時代的政治家中，比 

爾諾沃是非常突出的•因為他消息靈通，冇獨立思想，敢於表達自己的规Й，而 

且對事態發展有政治家一般的領悟力。」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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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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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onald, “The Dumovo Memorandum."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5.

杜爾誥沃)5認為戰爭不會很快結束。他預見到意大利、土耳其和巴爾幹地厚各 

風將會加入哪些陣營，甚至預見到日本和美國會如何發押作用-布两什维克在757 

尼古拉二世的文件中發現了杜爾諾沃的備忘錄，葉夫根尼•塔爾列(Evgeny 

Tarle ；譯註：1874-1955，蘇聯歷史學家•) 1922年發表過它的一個版本： 

'Zapiska R N. Durnovd Nikolaiu II."另見Tarle, "Germanskaia orientauiia i R N. 

Durnovd."完整的英文譯本見於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3-23.俄 В 段爭 

期間，维特在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中討論軍事失敗時也曽疾言厲色。Dillon, 

Eclipse of Russia, 294-5 (自稱是直接引自維特給他的一封信).

Lenin, Detskaia bolezn "levizny" v kommunizme (Petrograd, 1920), 載於PS5, XLI: 3-90 

(at 10).

早在戰爭爆發前的1913年，M. F.馮•科滕(M. E von Kotten)就報告說，精英佃 

普遍人心惶惶，覺得「1905年的可怕景象會再次成為現實」。Korbut, Tehee 

departamentom politsii opyta 1905 goda," 219. 1914 年4月 > V V 穆辛一普希金(V. 

VMusin-Pushkin)伯爵在寫給他岳父的信中總结了宮廷襄的氣氛：「大部分資產 

階級圈子都傾向於革命，外省的情況比首都更糟。毫無疑問，所有人都醐不 

滿。」這位伯爵還説，「最蠢、最讓人氣惱的是，不滿沒甚麼理由可割(!)• 

Chemiavsky, Prologue to Revolution, 12-3.

M. 0. Gershenzon,載於 Shagrin and Ibdd> Landmarks, 81; Paleologue, Ал Ambassalon 

Mcmoin, III: 349-50.

事實上，無論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相信俄德會長期對抗，因爲在或髏 

和柏林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但是在俄國，主要的親德派 те-ше 

和杜爾諾沃都不再掌握大權，不足以影響尼古拉二世。聖彼得堡的親唐特隽 

波弱，這構成了 1914年2月杜爾諾沃備忘錄的背景。Lieven, uPro-Germans'： 

Bestuzhev, Borbat 44-6.

Fischer, WirofIllusions、334-6.

杜爾諾沃從前的副手指出，這位上司「不能理解人民內心深處的東西J - Gurko,

Ftatura and Figures, 415.

「治理國家要嚴厲，」杜爾諾沃在1910年底曾經解釋説，「正莪本身要服從更高的 

國家利益的需要……沙皇必須要威嚴(令人敬畏) > 但也要仁慈，威嚴是首要 

的，仁慈其次。」Gosudarstvennyi Sovet: stenograficheskii otchtt, sixth sasion December 

17,1910, col. 595； Lieven,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395, n25.

Lieven, Russia’s Rulers, 277-308.

「繼承人的疾病，皇后的易怒，君主的優柔彝斷，拉斯普京的出現，惣陸而言玫 

府的施政策略缺乏系統性，」國務會議中另外一名右翼分子亞歷山大,瑙莫夫 

(Alexander Naumov)回憶説，「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正直而嚴肅的公共官員去思考 

现狀 1 謹慎展望一個不確定的未來。」Naumov, Iz utselevshikh vospominanit, II: 214- 

5(包括所引杜爾諾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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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多年之後，在移民中流傳着這樣一則故事，説沙皇曾經也請杜爾諾氏饬任篡 

理，掌管政府權力。「陛下，」據説杜爾諾沃反對，「無論是作為政府首颱是内 

務大臣，我的辦法都不能立竿見影，只有在若干年後才能收效，而這若干年界& 

紛亂不堪：解散杜馬、暗殺、處決，或許還有武裝暴動。您，陛下，是不可荏 

接受這種局面的，您會解除我的職務；在這極情況下，由我來主政毫無好處，只 

有害處。」認為杜爾諾沃會再次試圖贏得尼古拉二世的信任然後婉拒接拿髓加І 

邀請，這完全是異想天開。不過，這段杜撰出來的、據説是他説過的話，觥 

反映出他以及其他人實際上有多麼灰心。Vasil'chikov, Vbspominaniia, 225;Liotn, 

Russias RuUn, 229—30.

33 Mal'kov, Pervaia mirovaia voind, 99.
34 Mendel, “Peasant and Worker 門德爾是在評論利奧波德,海姆森(Leopold 

Haimson)的観聲，後者那篇有影響的文章認為，俄國革命不可避免，因眞融 

國社會存在雙重的對立：工人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的對立，以及受過良好教有的 

群體與君主專制之間的對立。Haimson, uProb!em of Social Stability."

35 Dan, Oriffns if Bolshevism, 399.初版為俄文(1946)，是流亡的唐恩在纽约去世前夕 

岀版的。

36 Hosking, Russ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新的研究參見 McKean, "Constinitional 

Russia,"以及彼得•加特列爾(Peter Gatrell)的回應(82-94)-在非自由主義的攻 

治秩序中，市民社會是無法存在的，但學者們仍然以為在沙俄存在市民社合建 

由主要是存在各種協會，但這些協會幾乎無法保障公民權利*對國家也幾乎ІН 

甚麼影響力 о Wilkin, Rise of Democracy, Bradley, Voluntary Association', Ely, Question of 

Civil," 225-42.

37 Shelokhaev, Politicheskiepartii Rossii.

38 Holquist, иViolent Russia»" 651—2.

第五章愚蠢還是叛國?

1 Rech', December 13, 1916,翻譯並轉載於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154-166 

(at 164).

2 Tikhomirov» "Nuzhny li printsipy?," 69.

3 Morris, Colonel Roosevelt, 56.
4 「皇帝就像打發傭人一樣谁我捲舖蓋走人。」這位忿忿不平的前總理即Й。後來， 

俾斯麥進行了報復，用「威廉一世忠實的德意志僕人」作為自己的碑文« Steinberg, 

Bismarck, 454-5, 463,480.德皇解除俾斯麥的職務和尼古拉二世對待維特的做法差 

不多°

5 Kennan, Fatefid Alliance.

6 Offer, The First 324-30. 國在國際貿易中位列第三，佔11%。細岫,

Over Нт9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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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inberg, Yesterdays Deterrent.

$ 弓I 自 Paul Kennedy, “The Kaiser and ^kpolitik: Reflexions on Wilhelm Il's Place in die 

Miking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載於 Rohl and Sombartj Kaiser Wilhelm II, 143-68 (at 

155) •另見該書的(1-62) J. G. Rohl, “Introduction” 以及 Emperor s New Clothe: 

A Character Sketch of Kaiser Wilhelm ІГ; Hull,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以及 

Hewicson, eIhc Kaiserreich in Question,"

9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Id McGelland» German Historians and England} Sontag, Germany and England 以及 Conrad, 

Gbbaluation and Nation.

U 引自 Ronaldshay, UfiofLord Curzon^ III: 117.

|2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mnan Antagonism^ 360.

13恩論戰爭原因的著述，在許多方面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例子發展而來的.

Bhincy, The Causes ofWar9 Howard» The Causes of Wan.可惜 > 關於戰平原因的政治學 

文獻不久前走進了死胡同，而且現在還沒有完全走出Л5： Fearon,-Rationalise 

Explanations for Wir.w 比較有幫助的有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M Gauell, The Tsarist Economy, 31-2.

15 Stone. The Eastern Fronts 42;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 xix.

16 Rschcr» V^ir of Illusions, 400;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不

•斷在發展，」德國總理特奧巴爾徳•馮•貝特曼•霍爾韋格強航，陀像殯

1 樣座在我們身上。」另見Pollock, Creating the Russian Peril；以及Mombauer, 7)j 

Helmuth von Moltke.英國造船業建造戰艦的速度是俄國的兩倍，成本是版国的- 

半，但英國自己給自己增加負擔，要控制全世界的航道。Gatrcll,Gwmmi;

Industry and Rearmament.

17 Wohlforth, aThc Perception of Power"; John C. G. Rohl, “Germany,” ^^Wilson, 

Decisions for Whr, at 33-8.

18 Hilcvy, The World Crisis, 24-5;^ 見 Crampton, uIhe Balkans," 66-79.

19 Fay,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 II: 335; Albertini, Origins ofthe % of 1914,11-. 7仙 8; 

Dedijer, The Road to Sarajevo^ Vucinich, “Mlada Bosn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45-70; 

Zeman, The Break-Up, 24-34; Remak, Sarajevo^ MacKenzie, Apts, 123伍早在 1910年6 

朋口，波格丹.熱拉伊奇(BogdanZerajii • 一名22歲的塞爾维亞人)就曾試倒 

剌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2天後，熱拉伊奇又企圆剌殺當時的波觥亞和黑 

塞哥維那總會馬里揚•韋馆沙寧(MarijanVereianin)將軍。執拉伊奇在失敗價自 

殺。

20 Mirk Cornwall, “Serbia,"載於 Wilson, Decisions for War, 55-96.

21 Trotskii, XVII/1: 190.

22弗朗茨•約瑟夫咄咄過人的姿態，談有些人想起了 15年前英國人在布幫戰爭中 

的行為，當時倫敦害怕失去對整個南非的控制，就發明了集中營.試醐诚做 

慢自大的」南非白人居民° Lieven, “Dilemmas of Empire," 187.

23 Wandruszka» House of Habsburgs 178.

矿

罹博料E 二"Г 做箋№編咨灣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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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奧地利的決策受到 了嚴厲的批評 Cbylor, The Strugglefrr Mastery, 521; Wiling 

Austria-Hungary, 211) °但也有人對奧匈帝國赌博式的做法作了機啟的胃證，貌 

Schroeder, “Stealing Horses," 17—42.當英國在 1914年 8月 3 日宣戰的時候，不 Я13 

分鐘，遠東的英軍指揮官就通過電報知道了。

25 Newton, Lord Lansdowne^ 199.
26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77-80.對尼古拉產生了影響的不僅可能有柱睥鼎 

倒霉的俄日戰乎，還可能有俄屬波蘭銀行家伊萬・布洛赫(IwanBloch)引赖泛 

討論的六卷本《未來戰爭〉(Budushchaia voina, St. Petersburg: Efron, 1898)e 1ЙЙ 

第六卷被譯成英文，書名是《未來戰爭及其技術、經濟、政治的聯繫：組麻 

不可能？〉( The Future of'War in Its Techn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 % 

Now Impossible? New York: Doubleday & McClure, 1899) °

27 Ropponen, Die К叫ft Russian妃 Fuller, “The Russian Empire/ 110-20.
28戰爭一開始，俄國外交大臣就向塞爾维亞施壓，要求割讓馬其頓地區的領土侥 

保加利亞)0 PJ&logue, An Ambassadors Memoinf I: 22-23 (1914 年7月 23 日的日記 L

29 Albenini,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II: 352-62;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139-51, 
Spring,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War,n 57—86.阿爾貝蒂尼在概括性的敘逹中拜 

突出的一點在於，對俄國的原始資料掌握得十分詳盡0

30 Turner, Fie Russian Mobilization in 1914»n 252-66; Geyer, Russian Imperialism, 312-J, 

Sazonov, Vospominamia, 248-9 (菠佐諾夫是當時的外交大臣).有關文件可參見 

"Nachalo voiny 1914 g.: podennaia zapis*
31 Hans Roggcr, ^Russia in 1914：亞歷山德拉在一封給尼古拉的信废異想夭開館 

為,戰爭「振奮了精神，淨化了呆滞的心靈，造成了情感上的團細»並融！a 

場戰爭「從道德上説是健康的戰爭」° Pares,LenmoftheTsaritsa,9(September2< 

1914).尼古拉二世是在冬宮陽台上公開宣戰的，有關這方面的1ЙІЯ-О 

Vasilyev, Ochrana9 36.

32這份報紙逮説，「在雄裏 > 第二次偉大的術國戰爭開始了。必质 

World War, 18.關於1914年德俄兩國新聞界的戰爭鼓噪，參見Fischer,%。/ 

Шшіош. 370-88. Г為在麼戰爭總的來説是邪惡的而單單定次不知為何是好的呢" 

聖彼得堡的女詩人季娜伊達•吉皮烏斯在1914年8月的日記中寫迫• Gippius, 

Siniaia knigat 12.
зз正如約翰•勒多內所言：「這些不是常權者的目標，他們已被德國的 

頭轉向了。」常然，的里斯•諾爾德(Boris Nolde)説得很對，俄國的帝國主粒I 

爭目標不是決定宣戰的推動因素，那些目標是在戰爭開始後出現的顼而它月 

的出現並不是突如其來的。主要的常事人之一、俄國前外交大臣亞歷山大，P•中 

茲沃利斯基(Aleksandr R Izvolsky)事後企圆為俄國辯解，認為佚國採取行勤賤 

因為擔心德國稱航歐洲。LeDonnc,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366-7; Boris Nol'de, 

°Iseli i real'nost* v velikoi voine," 81-6; Izvolsky, Memoirs, 83.
34 「俄國政府這麼長時間以來一直在反對戰罪，就是因為擔心它的社會彫容"構 

者寫道>「而現在參戰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J McDonald, United Government,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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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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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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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另見 Snyder,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chapters 4-5；以 

ДSagan, "1914 Revisited."

FoKter, *Dreams and Nightmares: German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the Images of Future 

W," 343-76 (esp. 360, 365, 372); Herwig, “Germany and the 'Short War' Illusion," 

688; Snyder, Ideology of the Offemive, 112, 122-24; Howard, The Fint World %, 28-9; 

Offer, "Going to War in 1914."

hmben, Planning Armageddon.施利芬之所以認為必須速勝，有一個理由是，由於 

戟爭會給經済帶來新的限制，要維持一場消耗戰是不可能的。Albertini,On枷* 

lheWt吋1914,111： 369庄

Clirk, Kaiser Wilhelm II, 214-18.

大使卡爾,馬克斯,利赫諾夫斯基侯爵• (Karl Max Lichnowsky)致柏林'1914年8 

Я 1 H 1 載於 £)“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tgsausbruch, 2nd cd., 4 vols. (Berlin: 

Deutsche Vtrlagsgesellschaft fii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1922), Ш: 66; Albertini, Origins 

cfthe^ofl9l4, III: 171-8, 380-6; Berghahn, Imperial Germany, 282-3. И й Й 皇的 

擔心與克制 » 參見 Stevenson, Cataclysm, 21-35.

Tuchman, Guns of August, 99 (引自馮•毛奇的回憶錄).

Nicokon, King George V, 328-9 (引自皇家檔案館中格雷的筆記)；Young, aTTic 

Misunderstanding of August 1, 1914.”

Von Moltke, Erinnerungm, 21; von Zwehl, Erich von Falkenhayn, 58-9. -

按照1907年10月達成並於1910年1月26日生效的協議，國際法要求在神鵰 

前必須先行宣戰。

「〔德國)政府，J海軍內閣首腦在日記中讃許地寫道, I■非常成功地使我們成了 

受到攻擊的 _方 ° J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War, 213fE 

AJ.R泰勒有個出名的説法，稱之為「按照時間表開始的戰旳並贓地把責任歸 

咎於動員»甚至斷言列強中誰都不想發動戰爭。#ЯА.J.Plkylor, WiyTWi. 

英國政府具備實施封鎖的有利條件，但沒能協調好相關的許多部門。经濟戰任 

英國大戰略的基石變成了後來附加的束西"Lambert, PlanningArmagtddim,quote» 

189 (Robert Brand).另見Ferguson, Pity ofWar, 189-97;以及 Ferguson, "Political Risk' 

針對泰勒説的「和平會讓徳國在幾年內佔據歐洲的统治地位J ,弗怕森反贓， 

如果英國保持中立•那接下來最壞的情況是，法國被迫接受一極溫和的德邸 

平，而比利畤則可以保全。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528; Ferguson, Ary of War, 

168-73,442-62.

Uc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142-3.

ІІ不是要為ЙІ •毛奇開脱：1915年6月•在被埃里希-15 •法爾肯海因(Erich 

vonFalkenhayn)取代後 > 自大的馮•毛奇私下對朋友抱怨説，『在這埸由我執 7)9

並發動的戰爭中被指責説無所作為，這讓人不痛快。J 一年後，他死了. 

Mombauer, “A Reluctant Military Leader?," 419.

Stevenson, Armaments} Van Еѵсга» u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另見Dickinson, 

htmational A narc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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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139-40.關於榮譽 » 參見 Offix "Going to War in 191( 

對決策情況的概述 > 參見 Hamilton and Herwig, Decisions fir ^r.

有着巨大影響的塔奇曼的《八月炮火〉> 其特點是利用回憶錄(而不是當嘛Щ 

開的檔案)，把重點放在政治家們身上。參見Strachan, TheFintWoMr  ̂

68;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2003]>1： 4—162; Stevenson, Cataclysm;以及 VinEva* 

MWhy Cooperation Failed."

Christensen and Snyder, “Chain Gangs/ 66.

Horne, A Companion to World Warl^ 249. Г依我拙見，要是我可以這麼説的話,现在 

的歐洲各國全都瘋了。」在離戰爭還有幾年的時候(1911) »加拿大總理(廊^ 

雷徳-勞里埃〔Wilfrid Laurier ))就已經説過。轉引自0庇5血袖恥, 

268.

French) British Strategy, xiiv 200-1.

Pearce, Comrades in Conscience, 169;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278-99; Ferro, Th 

Great 91-2.另見 Prior and Wilson, The Somme.

Edgerton, The Shock of the Oldt 142-6.

Ellis,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

Haber, The Poisonous Cloudy 243.

GximZt Resurrection and Collars. .

Russd\t Justice in War Timet 13—4.

Harding, Leninism^ 8-11, 113-4 L
Bolshevik, 1949, no. 1.轉載於〃SS, XLIX: 377-9 (at 378); Lih, Lenin, 13.利赫的誹 

充滿了原創性的洞見，但可惜，他把列寧描寫成一個主流的歐洲社會民採 

人，有點像尼釆的英文譯者沃爾特•考夫曼(WdrerKaufinann)，把那位離的 

德國思想家理解成一個美式的自由主義者。

「愛國主義精神只是零星地表現出來，而在1915年，就幾乎完全看不到了 ••…食 

國人相當清楚他們在戰爭中要和甚麼人作戰»但不知道為誰而戰、為何而加J 

Jahn, Patriotic Culture, 134, 173.戰時的愛國主義是上層社會的怖绪：Gurko,血所 

and Figures, 538.

Lieven» Empire^ 46.

Hull, Absolute Destruction, 5-90.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Prior and Wilson, The Sommet 222; de Groot, Douglas Haig. 242 (引自Hi”, 

“Memorandum on Policy for the Press," May 26, 1916).

Kilmer, Dynamic寸Dmructiom有位歷史學家説過»「協約國»尤其是英囲人说 

方設法讓人以為，他們是不得已才採取殘忍或是不擇手段的行财，而您园人e好 

總以此為樂。」事實上，最初在比利時的無緣無故的暴行儘管有誇大的成分由 

確有其事。Taylor, The First WorU^ar, 57.

Omissi, The Sepoy and the Raj9 117-8.

ZVS.XLIX: 101,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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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Thatcher,Leon Trotsky, 212.另見Martynov, eOtabstraktsiiкkonkretnoideiatelnosti,；以 

Д Thatcher. ulrotskii,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74 Btulleten' oppozitsii, August 1930, no. 14: 8; Trotsky, Slaltn School of Fabification, 184-5, 

《斯大林全集〉第2卷收錄的最後一篇文章的日期是1913年1至2月，第3卷蜥 

的笫一篇文章的日期是 1917 年3 月 °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37.

75 Van Rce,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t 224,237, n64 (引自 RGASPI, £ 30,op. I, 

d. 20; £ 558, op. 1, d. 57); Shvcitzer, Stalin v turukhanskoissylke. •&至在斯大林準備他 

的全集時 > 這篇沒有發表的文章——據説是用手書寫滿了兩本練習冊一也雄 

找到。RGASPI, £ 558, op. 4, d, 62,1.308fF, 424.

16 如 Rte,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25 (引自 RGASPI, £ 558, op. 1,154, d. 56).

77 Sverdlov, Izbrannyeproizvedennye, 1:386-90.

78 Krasnoiankii rabochii, July 25, 2003 (引自 Gosudarstvennyi arkhiv Kiasnoiankogo knia): 

; Pechat' i mohutsita, 1924, 

kn. 2： 66; Sverdlov, Izbrannye proizvedennye, I: 276-7. Volkogonov, Stalin: Politichakii 

portret, I： 51.另見 Sverdlov, Iakov Mikhailovich Sverdlov [1985], 171-208.

http://www.krasrab.com/archive/2003/07/25/16/view_artide

79 追是引用了 1938 年 10 月的一句話：Istoricheskiiarkhiv (1994), no. 5： 13; RGASPI,f 

558, op. 11, d. 1122,1. 55.關於他發誓娶那位姑娘的事情，參見碱収,2002皿. 

4:74.

«0那些藏書是杜布羅溫斯基(Dubrovinsky)的。1929年，當那位名叫米哈伊爾.膺 

爾茲利亞科夫(Mikhail Merzlyakov)的憲兵，因為從前當過沙皇警察而要離岀所 

在的集體農莊時，他寫信給斯大林。斯大林給該村蘇维埃寫信説：『米哈网• 

梅爾茲利亞科夫執行警察頭子交給他的任務是照章辦事，但不像一殷的韻矚 

起勁。他沒有暗中監視我。他沒有為我的生活帶來不幸，也沒有對我威醍 

嗎：我經常不在»他也能容忍。有幾次他逸對自己上級所下的很多命令和指示 

表示不滿。我認為我有責任向你們證實這一點«J RGASPI, f.558, op. 4,1662.

81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nikovodstvo, 21 (RGASPI, £ 558, op. 1, d. 53,1.1-3: Feb. 27, 

1915);Allilucva, Ѵкротіпапііа, 118.安娜是謝爾蓋•阿利虛耶夫的另外一值女兒。

RGASPI, £ 558, op. 4, d. 662.斯大林當時在庫列伊卡(1941916)，他後來告 

訴常地的兒童説：「我煩躁不安，有時大喊大叫，日子很SlBdTsKblDNl 

Krasnoiarskogo Kraia, £ 42, op. 1)d. 356,1.22.

82 Оягоѵзкіі, Ktostoial. 414-8.因為是猶太人 > 斯維爾德洛夫也逃過了戟爭。

83 Best, “The Militarization of European Society," 13-29.

84雖然俄國士兵散佈在大約800萬平方英里(编註：約2,072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上 > 但他們大多是家步行，帶着馬或牛拉的大車走上戰場的4914年，所有依 

國的應徵入伍者史剋列達助員的地點，走的距離平均下來都要超過德园、奥婶 

國或法國的應徵入仙者的三倍。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pit шііі; Dobrorolsld, 

Die Mobilmachung der rwsischen Armeet 28; Golovin, Vbenttye шіііід Лшн, I： 5L 61, П, 

69-71; Brusilov, Moi vospominaniia^ 76; Danilov, Rossiia v mirovoi voinet 191-2; Rostunov> 

Russkii front, 100-1.

http://www.krasrab.com/archive/2003/07/25/16/view_ar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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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中許多人都死在前往遠離前線的後方醫院途中，當時他們被「堆放在貨轉 

廂的地板上，沒有採取任何醫療救護措施」。在送到醫院治療的500葛館士兵 

中，大概有一半人是在戰岡中負的傷，其餘的是因為疾病——斑疹傷寒或 

寒、霍亂 '痢疾一或者凍傷，而凍傷常常需要截肢。Viroubova,^rifl^ 

Russian Court, 109.另見 Miliukov, Vospominaniia, П: 199; Ro&ianko, Reign t^Rajmtin, 

115-7.
在沙皇統治下的突厥斯坦，除了必須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為軍隊提供馬匹和家畜 

之外，1916年又開始實行徵兵制度，結果引發全面叛亂。暴力衝突導致大對 

2,500名俄羅斯人死亡，至少30萬草原遊牧人口遷移，其中有許多越過經境醐 

了 中國。Piaskovskii, Vbsstanie 1916godu\ Kendirbai, The Alash Movement,"V:at855; 

Pipes, Formation ofthe Soviet Union, 84.戰爭期間»大英帝國统治下的印度 ' 埃及, 

愛爾蘭以及其他地方也發生了叛亂。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215.

Showalter, Tannenberg.

Golovinc» The Russian Armyt 220-1.另見 Polivanov, Iz dnevnikov i vospominani^ 186.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12, 93.成立於1912年的俄國空軍，在1914年可能捷有360 

架飛機和16艘飛艇，是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空中力量，但由於缺少零配件，大 

部分時間只能窩在地面，聽憑德國人四處調動而沒有發覺。

OPdenburg, Gosudar' Imperator Nikolai II Aleksandrovich-,後被擄充成Oldenburg 

Istoriia tsantvovanie Imperatora Nikolaia 77;並被譯作 Ol'dcnburg, Last Tsar » 當時不只 

是杜馬。「帝國常局與市民社會的對立是我們政治生活中最大的災難'」廣業大臣 

亞歷山大,克里沃舍因（Alexander Krivoshein）在戟爭期間嘆息説，I"只要政府和 

社會堅持把對方看作兩個敵對的陣營，俄國的前途就仍然很危險。」引自 

Paleologue. La Russie, 1:289. 1914年2月，克里沃舍因以健康原因為由，謝組出任 

首相。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19; Mamontov, Na Gosudarevoi sluzhbe, 144-5,151-3; 

jvfasolov, Pri dvore imperatora , 11-12; Lieven, Nicholas 11, 117； Figcs, A People's Trapdj, 

15-24-
杜馬開會的時間包括1915年7至8月戰爭開始一週年的時候'1916年2至5 

月，以及1916年11月至1917年2月。

Gurko, 576.「我們必須戰鬥»因為政府是由一些惡棍组成的，J

屬於民族主義政黨的瓦西里•舒利金解釋説，「但既然我們不打算到街里去，我 

們就不可能把其他人鼓動起來 ° J Lapin, “Progessivnyi blok v 1915-1917 gg.," 114.

Shchegolev, Padenie, VII: 116-75 （羅將柯，關於馬克拉料夫）ас 124.另見Gurko, 

Matures and Figure 521-2.謝戈廖夫的書是「沙皇政椅的大臣及其他負ЙА^ЙІТ 

為特別調査委員會」的成果，該委員會由臨時政府成立，布爾什维克中止了費貝 

會的工作，但岀版了它的部分材料（那些材料是由詩人亞歷山大•布洛克丹唁 

的）。

國家為杜爾諾沃的葬禮花了4,000盧布。



部:第五笊 497

対 Kirwnov, Pravyepartii; Kir'ianov, Pravyepartii,

鈴舍見 Eroshkin, Ocherki istorii, 310.

§ Gil'pcrini Sovet ministrov Rossiiskoiimpmi\ Chemiavsky; Prologue to Revolution.在西部 

的幾個地區，俄國大本營的確把文官政府撒在了 一姓価管文官政府不 

溟麼樣），但是，從管理上講，軍人幹得也好不了多少飞两财1血ryR血 

behind the Russian Front.п

|Q0 Jones, "Nicholas ІГ； Ol'denburg, Last Tsar, IV: 38-42; Brusilov, SoUiers Nou-book, 267- 

8;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 567-71; Golder, Documents of Rustian History, 210-1.就 

像維特説到尼古拉二世時講的，「神秘主義的輕霧使他所看到的一切發生了折 

射成大了他自己的作用和他本人。」Dillon. EclipseofRmsia.327（引自據誰是對 

粧特的採訪）.

101 Gourko, Whr and Revolution^ 10-1; Mikhail Lemke, 250 dneit 149; Fuller, Civil-Military

际 4L

102 Jones, "Nicholas IL”

103鼬説法出自莫里斯•帕萊奥洛格，引自V Kantorovich, Byloe, 1923, no. 22:208- 

9.

104 Ltttmofthelsaritsa, 114, 116 （1915 年 8 月 22 日）.

105 Fuller, Foe Within-, Shatsillo, "Delo polkovnika Miasoedova”； Knox, "General V, A.

Sukhomlinov;”

106 Fulop-Miller, Rasputin^ 215; Radzinsky, Rasputin Fikt 40.

107官廷否認他的淫蕩° Viroubova» Souvenirs de ma vie. 115.薩拉熱窩暗殺事件發生在 

西區6月28日 '俄曆7月15日；刺殺拉斯普京未遂事件發生在西暦6月29日、俄 

晤7月16日。暗殺者是希奧尼婭•古謝娃（Khionia Guseva） ＞察里泮人。

108 Kokovtsov,Izmoegpproshlogo, II： 40; Beletskii, GrigpriiRasputin,^.

109 Kilcoync,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Rasputin."

110 Mask Nicholas and Alexandra, 199-202; Fuhrmann, Rasputin, 93-8; Radzinsky, Rasputin 

池187.阿列克謝左腿神經萎縮，在1913年夏天給他造成極大的痛苦，但1912 

年那種嚴重的危險已經過去了。Gilliard,防”帅施т,28-30.吉利亞爾是阿列克 

謝的家庭教師，沒有人吿訴他阿列克謝的病因。

111 Crawford and Crawford, Michael and Natasha [New York], 122-46.

42 Rg« and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0; RGIA, £ 1278, op. 10, d.ll, 

L 332; Maylunas and Mtronenko, A Lifelong Passion, 529.

113 Grave, Burzhuaziia nakanune fivralskoi revoliutsii, 78.另見 Wildman, End of thi Russian 

Imperial Army, I: 156.

IM關於他所謂戰時的俄國社會組織的「近似於國營的綜合企業J，參見Holq血 

MabingWM.劉易斯•西格爾鲍姆指出，相對於其他大國，與洗前處於國艱 

器之外，甚至對國家機器抱有敵意的社會利益集團」的合作，[在戰畤的個是 

最不充分的」。但這個説法很可能並不符合1916年的情况。Siegdbaum,/Wrtia矿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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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oln, Passage through Armageddon^ 61.

Zagorsky, State Control of Industry^ 46; Maurice Paleologue, La Rursie, 1:231-2.

Stone, The Eastern Front、227; Pogrcbinskii, a\^)enno-promyshlennye komitecy*；飢屿 

and Astrov, The War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阿列克謝耶夫反對布魯西洛夫採取「寬大正面」接敵的方式，而是竭力主利館 

該攻擊一個12英里(編註：約19公里。)的狹窄正面，但布魯西洛夫里觥驹 

計劃，而按照他的設想，這可以使敵人摸不着頭腦，不知該把頊備隊投入且以 

裏。Brusilov, Soldiers Note-book, 204-75; Brusilov, Moi vospominaniia. 237; Han, R 

R£q№\ 224-7;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I： 432-82; Rostunov» Russkiifiontt ЗЦ. 

3; Rostunov, General Brusilov, 154-5; Dowling, The Brusilov Offensive.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243.

不過«他還寫道，「在我們與俄國人交手時，有時候必須搬走敵人在我方戰壌富 

留下的成堆的屍體 > 那樣才可以保證，當敵人再次發動潮水般的進攻時邙锁 

礙到射擊。」Vbn Hindenburg, Out of My Life. I： 193; II: 69. See also Asprey, Gg 

High Command.

引自 McReynolds, "Mobilising Petrograd^ Lower Classes," 17L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I: 462-9; Lyons, Vladimir Mikhailovich BezobrazovJ03-10( 

Daly, WatchfulStatet 180(1. G. Shcheglovitov).

Fleer, Rabochee dvizlyeniel 309-

Rezanov» Shturmovoi signal R N. Miliukova, 43-61; OPdenburg, The Last Ъат, IV:凯 

104; Bohn, "Dummhm oder Verrat*?w; Lyandres, ^Progressive Bloc Politics."米留可关 

後來試圖為自己的謊言辯護:Miliukov, Vospominaniia^ II： 276-7; Dialdn, Ruihu 

burzhuaziiay 243.另見 Riha, A Russian European^ and Stockdale, Paul Miliukov.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261-6;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166-75. нА 

什凱维奇已经受到公開指控，説他想把尼古拉二世趕下台о HSovrcmenDoe 

pravosudief Dym otechestva. 1914, no. 22: 1-2.英國大使荔治•布坎南聽信了在俄国 

宮廷有德國間諜 > 而英國秘密情報機關的一名特工似乎是同謀的何開»шь 

俄國人會單獨去和德國媾和。證據顒示，奧斯瓦爾德・雷纳(OswaldRayner)Ф 

尉，尤蘇波夫在牛津上學時的熟人，當時就在謀殺現場，而且第二天和尤恥 

夫共進晚餐。哲纳在里彼得堡的上司之間的談話表明，他有可能同 

Cook» To Kill Rasputin.

Vorikov, Stsarm. 178;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266-7•刺殺者根本沒有受到審月,

128 V Mikhailovich, Kniga vospominanii)f 186; Mikhailovich, Once a Grand Duke. 184.25 

山大•米哈伊洛維奇是尼古拉二世的祖父、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弟第(料師 

爾•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兒子。尤蘇波夫公爵，誅殺拉斯普京的兇手之-说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的女婿(譯註：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源 

子是尼古拉二世的妹妹謝妮亞，所以沙皇又是他的內兄。)«

129 Lincoln)Passage through Armageddon. 312 (引自 uTelegramme secret de M. Palcologucau 

Ministcre des Affaires Etrangercsr AdAE» Guerre 1914-1918, Rossie, Dossier Gcneolc 

no. 646:78-9).



耕：笫五站 499

l)0 Buchanan, My Mission to Russia^ II: 41.

IJ1莫斯科的保安處處長馬丁諾夫(Martynov)指出，群眾情绪激進，不是因為外界 

的鼓動者，而是因為政府的錯誤、沙皇威望下降以及宮廷醜即。“Tsmluia 

okhrana о politichcskom polozhenii v strane v kontse 1916 g„" htorichakiii arkhiv, I960, 

no. I: 204-9； Pokrovskii and Gelis, uPolitcheskoe polozhenic Rossii nakanune fcvnl'skoi 

revoliueii v zhandarnukom osveshchcnii»0 節錄自 Daniels» Russian Revolution, 9-12,

1)2 ТеѵгаГзкаіа revoliucsiia i okhrannoeocdelcnic.nГ所有政囂的有威信的領堺者一個也 

不在埸°他們全都在流放 ' 監禁之中»或是在國外° J Sukhanov, RussianRmlution. 

1:21.

|J3 Burdzhalov, Vtoraia rmskaia revoliutsiia, 90-1, 107-8.

|M Divid Longley "Iakovlev's Question, 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Problem of Spontaneity 

and Leadenhip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917Г 載於 Frankel, R^volutkn in 

Russia. 365-87.

1J5 Manikovskii, Boevoe snabzhenie russkoi amii [1923].

136 Kimicaka, eSdryokusensdto chihotochi?

]J7 Anstiferov, Russian Agriculture.

138 Kitanina» Voina^ khkb i revolititnia^ 70-1.

139 Kondrat'cv, Rynok khkbov^ 137-8; Holquist, Making W&r, 31-2.

140 Lib, Bread and Authority^ Holquisc, Making W&r, 44-6.戰前俄國生產的糧食只有三分 *

之一流向市場，而且其中有一半用於出口 &

141 Kondrac'ev, Rynok khlebovt 127; Struve, Food Supply in Russia, 128; Zhitkov, 

"Prodfurazhnoc snabzhenie russkikh armii"; Pavel Volobuev, Ekonomicheskaia politiha 

Vranmenogo Pramtelstva, 384-7; Yaney» Urge to Mobilize. 408-19; Kitanina, Voina. khkbt 

Ttvoliutsiiaj 217-8.

142 Bread and Authority. 12; "Gibd' tsarskogo Pctrogradar 7-72.1■我們的题粉做裏有 

Sft，但應粉廠根本沒有燃料，」莫斯科的市長説，「有麵粉的地方沒有輟可以 

理送，而有車皮的地方又無貨可運。」引自Diakin, Russkaia burzhtuziia, 314.

143定位密探警吿説：「因為沒完沒了地排隊而心力交瘁的母親們……看看彌奄奄 

一息的生病的孩子的母親們，也許比米留可夫和同盟，也就是杜馬陲步集剛 

的先生們更想來一埸革命。」但這極説法低估了米留可夫。Hasegawa,曲 

Revolution, 201 (引自 GARF, f. POO, op. 5, d. 669 [1917], 1.25-33); Shchegolev, 

Padeni^ I： 184 (Khabalov).

144 Gatrell, Russias First Wbrt 170.

145 MiTchik, "Fevral'skie dni."

146 Kolonitskii, Symvoly vlasti i borbaza vlast\ 14-37.理查德•沃特曼認為：「在 1917年 

2月尼古拉二世實際離開寶座之前，象徵意義的退位早就發生了。」Wornw, 

"Nicholas II/ 127.另見 Steinberg, uRevolution,n 39-65;以及 Figes, A Ptoplts TrapJ]t 

307-53.

147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546.另見 Kir'ianov^ Pravyepartii, П： 604-46;以及 SadikoK 

"K istorii poslcdnikh dnei tsarskogo rezhima >w 241-2.



500

148 Diakin, "Leadership Crisis"; Diakin, Russkaia bttrzhuaziia, 300-2; Golder, Docum^q 

Russian History, 116; Sovremennye zapiski^ 1928, no. 34: 279 (Maklakov); "AJckandi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w Vbprosy istorii^ 1991, nos. 7-8： (at 205)； Rochpnko, 

Reign of Rasputin^ 244-5» 253-4; Gleason, M Alexander Guchkov"; Parcs, Fall cfthe Кшплп 

Monarch, 427-9； Katkov, Russia, 1917、215；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187.派咅為 

對這些陰謀論不屑—麒，認為都是胡扯°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269-70.

149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72; Hyncs> Letten of the Tsar. 315 (1917年 

2 月 24 日)\ Journal intime de Nicholas 〃, 93.
150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the Ronuznovs^ 73 (亞歷山德拉致尼古拉，1917年2月 25 

日)；Journal intime de Nicholas ІЦ 92.哈巴洛夫發給大本營報吿彼得格勒騷亂情况的第 

一封電報是在25日晚上6:08收到的.但阿列克謝耶夫可能到26日才向沙皇匯* 

Sergeev, uFevraI'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n 4-5; Martynov, Tsankaia amiia, 8&-1.

151「甚麼革命？」首都的布爾什维克重要人物、從1915年起就是中央委貝的亞剧 

大-施略普尼柯夫譏諷説一他在1917年2月25日對於工人的情緒也有近距最 

的觀察°「给工人一塊麵包，運動就结束了 ！」Hasegawa,任诚町加如M258 

(引自 Sveshnikov, aVyborgskii raionnyi komitet/ 83-4).另見"Gibd' tsarskogo 

Petrogradar 39-41； Shchegolev, Padait、I: 191-4 (Khabalov); П: 231-3 (Beliaev).

152 Ѵэеікоѵ, S tsarem. 195-200. .
153 Chennenskii, IV Gosudarstvennaia Duma, 196, n4t 201; Daly, Watchful State, 189-92» 

Pares,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 378-Я1» 393-96, 416-19.
154 Fuhrmann» Compete Wartime Correspondence% 6< IS有被稱作「苯蛋」的陸海軍部長* 

哈伊爾-別利亞耶夫 > 尼古拉二世説他「極其軟弱»做事總是退讓」。Hascpiw, 

February Revolution. 160-3.
155巴爾克後來帶頭指責哈巴洛夫和別利亞耶夫，説他們優柔寡斷。Po&MS 

March 12, 1921.
156 aGibel* tsarskogo Petrograda," 32; Burdzhalov, Vtoraia Russkaia moliutsiia9 96; Wildman, 

End of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 121.

157 Ascher, Revolution of1905^ I： 225.
158 Burdzhalov, Russias Second Revolution^ 91-3. St® 首都街頭抗議活動的應急方案可能 

並不需要召回前综部隊一或許是組建獨立的彼得格勒軍區的结果。Hascpw, 

February Revolution, 163.
159尼古拉二世给哈巴洛夫將軍的包報沒能保存下來。我們只有哈巴洛夫的證新 

參見Shch^olev, Padenie^ I: 190-1.比照 Martynov, Tsarskaia armiia, 81.

160 "Gibd‘ tsarskogo Pctrogradar38.

161 "Gibel' tsarskogo Pctrograda,0 39-41; Shchegolev, Padenie, I: 191-4 (Khabalov), II： 231-3 

(Beliaev).

[62 Как russkii narodzavoevalsvobodu^ 8.

163在打算同杜馬妥協之後，僅僅過了幾個小時，政府大臣們現在就主勤動用獎的 

權威，準備讓杜馬休會！卡特科夫推斷説，政府首腦尼古拉-戈利岑(№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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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itsyn)握有一份沙皇簽發的、沒有註明П期的要求杜馬休會的指令，於是就ІЙ 

ЙШЙТ 日期。Katkov, Russia, 1917,287.另見Vasilyev, Ochrana, 215.

|64如如nov, Zapiski, I: 53, 59.另見從警方的角度所作的描述，Daly, Watchful State, 

20間.

|65 Budzhualov, Russia's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 161; Budzhualov, Vtoraia ruultaia 

mvliutiiia. 182.當保安處試圆對武裝力量的政治可靠程度進行監督畤，軍方髙層 

因為覺得自己的榮譽感受到冒犯而進行了抵制。即使對軍隊進行監視，也不0 762

有其麼用 ° Lauchlan, Russian Hide-and-Stek, 333-6.

Ібб有些帕夫洛夫斯基近衞營的士兵被關了起來。「沙皇制度的堡壘出現了一 1Ё危险 

的映口」，蘇现諾夫寫道。Sukhanov, Russian Revolution, 1:29.關於2月26日的街 

突 > 巴爾克回憶説，他的辦公室來了一大幫對局勢憂心忡忡的警察樣關及國家的 

官員。「和他們談了事態的發展，沒有發生國家政變。騷亂是有的，但俄國在過 

去這些年經歷了多次骚亂，而我們作為內務部的工作人員，是非常鉱定的：雙方 

要想避免犧牲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對此已習以為常，可沒想到，最後軍隊不照直 

锁厘坂亂。」"Gibel' tsarskogo Petrograda,” 42-3.

|67 К. I. 洛巴切夫(К. I. Globachcv)將軍的話：Ganelin, “The Day Before the 

Down&ll," 245-55； Ganelin et al., “Vbspominaniia T Kiqjichnlkova," 178-95. 1916年

12月，頓河地區的哥薩克拒絕向那些丈夫在前象的女人們開槍，參見Engd,№ 

By Bread Alone," 712-6.

168 "Fcvral'skala revoliutsiia i okhrannoe otdelenie," Byloe, 29, January 1918:175-6.

169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233-8. Г在那些天•我不知道自己看到過多少次橙人 

的事情」» 一個叫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y)的裝甲車司機回值 

説 ® Shklovsky, SentimentalJourney, 16.

【70 Sergeev, **РеѵгаГ$каіа revoliutsiia 1917 goda," 8 (2月 27 日哈巴洛夫给尼古拉二世的 

電報，發出的時間是中午】2:10，收到的時間是中午12:20), 15飞(2月27日哈巴 

洛夫給阿列克謝耶夫的電報，發出的時間是晚上8時，收到的時間是夜夏 

12:55).

171 2月27日晚上.材料顯示，巴爾克請求內務大臣允許自己和部隊一起撤5惶村• 

應麼，你這個城防司令，想要撤出彼得格勒？那是怎麼回5I?J Shchegolev, 

PaJenie, II： 149-50 (Protopopov).註：普蘿托波波夫把日期弄混了 •

172最後一任为皇警察局長瓦西里耶夫寫道，「要鎮壓叛亂在當時根本不可能］T也 

説得對。但是和在他之後的許多人一樣，他錯羨地把這稲不可能的原醐融 

在首都沒有可靠的軍隊，認為「如果有幾個可靠的囲，很容易就可以维持彼得堡 

的秩序」° \^isilyev, Ochrana, 221.

173 Shchegolev, Padenie, V: 32-49 (Frederiks) (at 38).

174 Bublikov, Russkaia revoliutsiia, 17; Kantorovich and Zashvskii, Khronika ftvral'skoi 

nvoliutsii, 28-9; Skobelev, "Gibel' tsarizma"; Browder and Keres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 41-7; Abraham, Kerensky, 131-2; Chermenskii, “Nachalo vtoro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at 99.另見 Lyandres, “On the Problem of'Indeci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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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Izuestiia, February 28, 1917» 載於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287-B; Avdar, 

Revcliutsiia 1917 goda、I: 41; A. Blok, uPoslednie dni tsarizma," Byloc、1919, no. 15:2?. 

1915年11月成立了一個「中央工人小組」，作為戰爭工業委員會與工人之間齒 

的橋棵。蘇維埃的另外一個來源是彼得格勒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領理小組 ， 

它是在】916年11月開始聯合的，二月革命之前和二月革命期間经常関们 

Mdancon,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256-64.
176 Shul gin, Dni. 127 •最後一任總理尼古拉•戈利岑公爵（1916年12月上任），醜 

稱病並懇求尼古拉二世不要任命他。Shchegolev,1:331 （Goli屮）•另見 

Gippius, Siniaiakniga, 75-6 （日記 > 1917 年，2 月 25 日）.

177 Voeikov, S tsarem, 175.

178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 86; LyandreSj *0 Dvortsovom 

pcrevororc ia pervyi raz uslyshal posle re\roliutsii.. /»" 252.
179尼古拉二世不僅提到「驚慌的表現」，還提到阿列克謝耶夫要求任命一位「非邵 

力的」將軍'擔起恢復秩序的責任° Steinberg and Khruscalcv, Fall ofthe Romany, 

83.另見 Beckendroff^ Last Days. 2-3.

180 Martynov, Tsarskaia armiiat 114-5; Spiridovich, Vclikaia voina i fivralskaia rawhutiiU. 

ПІ: 240ff; Shchegolev» Padenie, V: 317-8 （Ivanov）; Katkov, Russia, 1917, 315-6;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461—4.

181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473-92.

182 Martynov, Tiankaia агтпііа, 145; Sergeev. a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B 31;S.N 

ѴіГсЬкоѵікіі, aPrebyvanie Gosuckria Imperatora v Pskovc 112 mana 1917 goda, po 

razskazu general-ad^utanta N. V Ruzskogo," Russkaia letopis9 1922, no. 3： 169.阿列克譚 

耶夫已经自行下令證伊依諾夫停止行動。Sergeev, -Fevrafsh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at31.
183早在1916年2月，尼古拉二世沒有把杜馬代表召到束宮一這是他罕有的幾次屈 

尊會見杜馬時的慣例一而是親自去了杜馬的塔夫利達宮。在感恩詔樂曲過後， 

尼古拉發表了講話（他説的話很多人都聽不到），之後，人們自發地唱起了後图 

國歌《上帝保佑沙皇〉。但尼古拉二世的姿態所營造的良好氣免很快就消散了， 

扉將柯再次請求他成立一個「責任政府」。「適事我會考庖的」，尼古拉在體開曲 

答覆説 ** Rodzianko, Krushenie imperii, 149-50; Dubenskii, Ego Imperatonkoe Velichtstm 

Gosudar Imperator Nikolai Altksandrovich, IV： 221.另見 Palcologue, La Russie, 11:196; tl 

及 Miliukov, Voipominaniia^ II: 226.

184 Steinberg and Khrm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103-5； Sergeev, MFevralskaia revoliuuiii 

1917 goda（n 55-9.

185 Sergeev, M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72-3.

】86 Steinberg and Khrusulcv, Fall ofthe Romanovs^ 93.尼古拉起初沒有向亞歷山徳换館 

退位，所以按照後者的理解，沙皇只是作了「讓步」（而讓步在她看來是可以收目 

的）。Fuhrmann, Complete Artime Correspondence^ 699-701, Г永逸別忘了 , 你是而且 

必須繼續做專制的皇帝。」她後來勸他説。Hynes, The Lettm of the 7iart 105.



孤渭譴 503 

1s; Steinberg and Khrustalcv, Fa/Iof the Romanov,, 107; 」'ournal intime tit Nitho/4J /~, ?3．卡
特科夫的看法似乎很有道理：在尼古拉二世做出鑲步，同意咸立議會帥1政府堪I
鵡背了君主專制原則的時候，他已經崩憤了，祈以，與常理推併的相反，退位
本身就顯得沒那麼獯要了。 Katkov, Russia, 1917, 323. 

1ss ordenburg. Gosudar'Imptrator Nikolai II Akksandrovich, 29-31; Ol'denburg, I.As渲r,
IV: 152..(;l; Vocikov, S tsarem, 207-19; Russky, 蜢An Account of the Tsar's Abdication•; 
Dlnilov, •Moi vospominaniia, " 223-4;Danilov, "How the Tsar Abdicated"; Bark, •區
阮s of the Russian Monarchy..＂正如有學者概括的，「事實上，就因為沒有保簡厝
鴟，軍隊的確是把它摧毀了 J 。 Mayzcl, Gmerats·and Rtvolutio血iu,49.

I" 到 1917年秋天，俄國總共有至少 100萬逃兵。 Frenkin, Joo如虹rmiia, 197. 
190 Daoilov, uMoi vospominaniia," 221; Serge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37 

40); Wddman, End of the歸ianimp心／Army, I: 120: 
191 Airapetov, uRevolution and Revolt," 94-118 (at 114). 
192 有人認為阿列克謝耶夫反對尼古拉二世的做法事實上相當於政煲，參見Lohr,

"War and Revolution「 II: 658, 664-5. 關於軍人奪植，參見Trimbcrgc~」區lution
fro汛 Ab阮．

193 Fuller, Civil-Military Conflict, 22~, 262. 
194 Ma~l. G血rals and紜olutio血ries, 78-9; Shulgin, Days, 180-3; Fuller, Civil-Military 

Conjlkt. 259-63．另見Steinberg, All the Tsars Men. 
195 Shchcgolev, Padmi~, VI: 263-6 (Guchkov); de Basily, Memoi~, 127-31. 「惟會支持他？」
舒利金對尼古拉二世已綫不繼希望。「一倡也沒有，一儂也沒有• J Shul'gin, Gady, 
459. 

196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9~100 (at 98). 
197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 85; Ostrovsky, Kto stoial, 4i8-23; Shvcitzcr, •y 

achinskoi ssylkc..; Shvcitzer, Stalin v Turukhanskoi nylkt; RGASPI, f. 558, op. 4, d. 662, I. 
275 (Shvcitzer); Baikalov, "Moi vstrechi s Osipom Dzhugashvili," 118; Baikaloff, / Ki血
歸'n, 27-30: Tutaev, Alliluytv M~o」rs, 189-90; Shliapnikov, Kanun s呻nad皿~gogoda,
)[: 444-6; Montdiorc, Young Stalin, 304. 

763 

纂六章卡爾梅克救星

2 

3 

VI s•nJ, 111-2, 114. 

Trotsky, History of the靼袖 Revolution, II: 150 （援引杜馬代表｀立愆民主鯊中央委
員費奧多爾． I．羅季切夫 (Fyodor I. Rodichev) 的話）．

Karpinskii, •vtadimir Il'ich za granitsei," II: 105-6; Figes, A Ptop!ts Tra,西， 385.－韌
前，失去耐心的列寧在對瑙士青年社會主義者演請時還拖怨説：［我們這些老年
人，也許看不到未來這次革命的決戰。」 PSS, XXX: 328 （歸比（列孝全梟）第28
卷，第333 頁） ; Tucker, Leni~1 Anthology,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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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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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Kornakov, "Znamena Fevralskoi rcvoliutsii," 12-26;以及Kornakov, "Opytprivk&j 

veksilologicbeskikh pamiatnikov dlia resheniia geral'dicheskikh problem."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ix. 1917年10月之前»只有九分之一的村莊有蘇歟. 

White» "1917 in the Rear Garrisons,** 152-68 （at 152-3）.

Steinberg, Moral Communities} Steinberg, aWorkers and the Cross."

Rosenberg, aReprescnting Workers/

Kolonitskii, MAnti-Bourgeois Propaganda."

Kizevetter, “Moda na sotsializm."

Sukhanov,初阈,П； 265-6.被警方通緝的蘇漢諾夫就躲在首都，而且用的颱的 

真名（希默）。他用其名在農業部謀了一個差事，成為突厥斯坦的灌漑專家. 

De Lon, u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M 198.

Pravda. April 18, 1917 （俄暦的五一節），載於Sochineniid^ II: 37-8.

在列零1917年7至10月的很多文章（《列寧全集》第34卷）中，斯大林的名字只 

提到過一次。McNeal, Stalin} Works. 51-7.斯大林也參加了布爾什維克警備立前 

議選舉的委員會，並出現在候選人名單上。（作為他名義上的選區之一的鵬夫 

疑波爾，根據有圖候選人登記的法律規定，寫信詢問了他的真實姓名、年齡吨 

址和職業。）McNeal, Stalin 35-6 （引自 Perepiska Sekretariata TlKRSDRP（b）上 3聊 

為應對查封，黨的機關報在1917年幾次改名：《工人和士兵報〉（7月23Н-8Я9 

日}、《無產者報〉（8月13-24日）、《工人日報》（8月25日・9月2日）以及《工人之 

路報〉（9月3日一10月26日）。

Г （威權主義的）早期版本是少數人以少數人的名義進行的统治；現代威駐義是 

少數人以多數人的名義進行的統治° J Perlmutter, Modem Authoritarianism. 2.

Sobranie uzakonenii i rasporiazhenii praviteVstva^ March 6, 1917, no. 54: 344;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297-8; Shchegolev, Otrechenie Nikolaia II\ Martynov, 

Tiankaia armiia, 160; Last Days at Tsarskoe Selo, 46-7.「我不能和他分開」» 尼古拉在 

對舒利金和古契科夫談到阿列克謝時説道。Md'gimgMmoMWM 192（引捕 

斯科夫會見的速記記錄）;Steinberg and Khrustalcv, Fall of the Romanovs, 96-100. 

De Basil/, Memoirs^ 119-20.

Mclgunov, Martovikie dni, 226-7; Miliukov, "From Nicholas II to Sulin/ 四個月们 

克倫斯基以捏造的叛國罪名把大公投進監獄；大公在1918年6月12日被劇H 

羅將柯 э Gcsscn, Arkhiv пшкоі revoliut$iif VI: 62; Shul'gifi, Dni, 295-307; Manynov,

Tiankaia armiia, 181; Miliukov, htoriia vtoroit I： 53-5; Miliukov, Vbspomnaniia, II: 31H 

弗拉基米爾•纳博科夫和鲍里斯-諾爾德兩人是法理學家。Vladimir Nabob, 

aVremennoe ргаѵісеГііѵо/ 賊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I： 9-96 （at 17-22）; 

Boris NoKde» "V D, Nabokov v 1917 g.,w 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VII: 

5-14 （at 6-8）; Medlin and Powers» И D. Nabokov^ 17-28» 49-55; Md'gunov, Магипчііі 

dni9 356-7; Katkov, Russia, 1917, 409-15; Holquist» "Dilemmas：從法律上齢 tt馳 

不能把最高權力移交給臨時政府：1906年的基本法甚至沒有授予杜馬完全的立 

法權，而且不管怎麼説，尼古拉二世已經讓這個立法機關休會了 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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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Miliukov, Vbspominaniia » II： 299; ShuPgin, Dnit 182; Nabokov, Vrmennoe pravitthwo. 
67»8.米留可夫似已自作主張，不把臨時政府的根基紮在杜馬，而定樣做的部分 

原因是為了排擠杜馬主席米哈伊爾-羅將柯。這也是立憲民主爲指責過的斯托 

雷平1907年搞選舉「政變J的那個杜馬。米留可夫後來在1920年對自己用無足軽 

璽的李沃夫公爵代替羅將柯這一決定後悔不已。羅將柯在1920年移居到由塞两 

睡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組成新王國。四年後 > 他在窮困潦倒中去 

世，時年64歲。

2） Kakurin, Razlozhenie аттіц 25-7; Burdzhalov, Russias SecondRevolutian, 179.

2」Storoihev,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w; Nabokov» Vremennot pravitebtvo, 39-40» 

Stansev, Vnutrenniaiapolitika, 114-6.結果 > 臨時政府保留了沙皇時代的全部法律i 

準備到召集立憲會議的時候才明確推翻或修正。

2） BI家出資出版了幾十萬份杜馬「決議」。1917年6月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投耕輔J 

了杜馬；實際上，就像報紙上宣佈的那樣，臨時政府是在】0月7日才正式取消柱 

馬的 ° Vladimirova, Kontr-revoliutsiia^ 72; Drezen, Burzhuaziia i pomahchiki 1917 

4-5; Gal'perina, °Chastnye soveshchanii gosudarstvennoi dumy," 111-7.

26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 51; The Russian Involution, I： 36.

27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135-6.

28 Kochan, aKadet Policy in 1917.” 另見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 51; Miliukov, TM 

Russian Revolutions I: 36.

29 Gaida, Liberalnaia oppozitsiia. 一本比較早的描寫戰時自由派的書 > 並沒有把他們證 

成是润里權力的、怯懦的人 > 參見Pearson, The Russian Moderates.

30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Alexander E Kerensky» Papers, box 1, folder 19: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March 12> 1957> with Leonard Schapiro （有删割痕 

际的打字稿）；夏皮羅比較欣賞克倫斯基。另見Roggcr, Russia in the Aft of 

Modernization. 25.最後一任保安處處長承認，他的手下已經開始監視克倫斯基， 

但「不幸的是」,他們的目標「作為杜馬成員受到豁免權的保護」；瓦西里耶夫富

信給沙皇司法大臣要求撤銷克倫斯基的豁免權 > 逮沒有得到答阳克偷斯基本人764 

就已經成了司法部長並看到了瓦西里耶夫提出的請求。「以他的〔新）身份，J瓦 

西里耶夫説，克倫斯基「注意到我此前提出的限制他的自由的建制。海啊 

Ochrana. 213-4.瓦酉里耶夫1928年死於巴黎。

31 Zviagintseva, "Organizatsiia і ИеіасеГпозс' milicsii Vremmcnogo pravitefstva Rossiiw; 

Hasegawa» "Crime, Police and Mob Justice,1* 241-71.保安處至少有一位負責破解密 

膺和分析情報的重要人物逃到了英國，並在1920年代幫助倫敦破謹蘇聯的密 

碼°

32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I: 73; Medlin and Powers, И D. Nabokov. 62-3» 834 

Dubentsov and Kulikov, uSotsial'naia evoliutsiia vysshei tsarskoi biurokratii,* 75-84; 

Orlovsky» uRefbrm During Revolution," 100-25; Rosenberg, Liberabt 59.關於外省的二 

月革命'參見Ferm, La revolution de 1917t 126-3L 莫斯科的情況參見Burdzblov, 

^Revolution in Moscow."突厥斯坦的情況 » 參見 Khalid, ТазЬкепс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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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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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ikov, uVremennoe praviterstvo,w 81-3;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j, L 3. 

關於政治危機和革命時期軍隊的情況，參見Man an Hornback.

Melancon, “From the Head of Zeus.”

Chernov.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103.蘇維埃與政黨的聯繋不夠緊密1對此勇明 

喪的不只是切爾諾夫。

Boyd, “Origins of Order Number Iй; Shlyapnikov, Smnatsadtyi gpd^ I: 170; Wildman, 

End of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 189.

Hasegawa, February Revolution^ 396.

Izvatiia^ March 2t 1917;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386-7;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 848-9; Shliapnikov, Semnatsadtyi god. 1. 

212-3; Zlokazov,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58-62; Miller, Soldatikie komitety russhi 

armt 25-30. 一個略有不同的版本可見於TV”泌,March 9» 1917.

Medlin and Powers, V. D. Nabokov^ 88; Shliapnikov, Semnadttatyigod^ П: 236; Gapoenko,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429-30.古契科夫本人後來在5月辭職。

Golder, Documents of Russian History^ 386-90;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 851 .「二號命令」不是在蘇維埃的主要報刊上發佈的*「三號命 

令」發佈時重申了冇關軍官選舉的禁令。Izvestiia. 8, 1917.

立憲民主黨成員、E. N.特魯別茨科伊公爵也注意到了精英們的希望•他有І5 « 

「所有人都參與了革命，所有人都製造了革命：無產者、軍隊、資產階級• H至 

貴族」° Rfch\ March 5, 1917.關於精英們的擔心，參見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289. 

Purishkevich, Bezzabra^ 3-4.它也是在莫斯科和莫吉廖夫印刷的1並以打印稻的 

形式散發給陸軍和艦隊。

Purishkevich» Vpered!\ Moskovskie vedmoosti^ July 23» 1917: 1-3.另見P Sh. Chkhartishvili, 

uChemosotentsy v 1917 godu,w Voprosy istorii^ 1997, no. 8: 133-43.

Rendle, Defindm of the Motherland.

Novaiazhizn\ June 29, 1917.高爾基在駁船上工作過°

Daulec, "The First All- Muslim Congress of Russia"; Davletshin, Sovetskii Tatarstan, 64-5; 

Rorlich, Volga Tatars, 127-9; Dimanshtein» Revoliutsiia i natsionaVnyi voprost III: 294-5. 

「偉大的任務完成了 ！」1917年3月6日，臨時政府宣佈説，「一個自由的新俄図 

誕生 了。」Vatnik vremmenogp pravhelstva9 March 7, 1917,載於 Browder and Ксгсшку,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 158; Rech\ March 8, 1917： 5； Scepun, Byvshtt i 

nebyv^hee, II： 48-9.

Leonard Schapiro, alhc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First Provisional Government,* 賞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97-113; Whirc, “Civil Rights," 287-312.

Rechi A. E Kerenskogo (Kiev» 1917), 8. 1917 年4 月 » 克倫斯基對前象的士兵説：［如 

果我們能讓其他國家走我們的道路，我們就能在世界歷史上發揮巨大的作用“ 

A. E Kmnsbii ob armii i voine (Odessa, 1917)» 10, 32; A. E Kerenskogo, wwm繆 j 

morskogp ministra, tovarishcha predsedatelia Petrogradskogo Soveta raboebikh i sob daMh 

deputatov. proiznesennaia im 29 aprelia, v soveshchanii delegatov fronta (Moscow, 19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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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erl加0ш,61.蘇維埃領導人伊拉克利•策列鐵里展望了「民主制度在國內

外的最終勝利」» Tsereteli, Vospominaniia, I： 147.

Я成在，」悝出的學者、立憲民主黨政治家弗拉基米爾•韋爾纳茨基在1917年5 

月設埴，「我們有了民主，但社會還沒有組織起來。」Holqu瓦版知g%/9(引 

№队 МауЗ, 1917).

Я古央自由主義者很快也重新發現了「國家意識」的重要性。Rosenberg，贤泌 

154-69; Holquist, Making Vfitr, 49-51.

52館摘尼洛夫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加利西亞並肩戰鬥的安束•那尼金評論説：「在 

艮取帰困難、甚至是注定要失改的行動時，他極為果斷。他擁有罕見的勇敢精 

样，這一野給士兵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也議他非常受他們歡i$-JDenikin, 

Ocbtrki russkoismuty, 145-6.另見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137.

53 Kerensky, "Lenius Youth—and My Own," 69.後來，克倫斯基甚至宣稱，「在老局 

里揚諾夫死後，我父親因為和烏里揚諾夫家關係很近，就成了這家人的保證 

AJ °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79.

Я Chernov,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174.

55 Kolonitskii, "Kerensky,и 138—49; Kolonitskii, “'Democracy'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tankcvich, Vospominaniia, 65.

56 Uuchlan, Russian Hide-and-Seek, 48; White, "Civil Rights," 295.

57谶實的人和不誠實的人、真挚的人和陰險的人、政治領導人、軍隊領導人ig有冒 

險家都向他走去，」鄧尼金將軍寫道，「而且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地大喊:救救我們! J

58 Fitzpatrick, “The Civil Wu,” 57—76 (at 74).

59 Daniels, Red October, 12—3.

60 Sigler, "Kshcsinskaia's Mansion"; Hall, Imperial Dancer,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11; 58-61. 1917年3月，一些武裝團夥強佔了這所房子。克舍辛斯卡 

畑勺律師向臨時政府上訴要求賠償未果，但她的確從法院風得了有利的裁決(把 

布爾什維克趕出去的命令直到6月才下達，也沒有立即執行)«

61 Kshcsinska, Vospominaniia^ 191.

62因為有傳言説»該別墅已經變成尋歡作樂、巫師夜半集會和囤積馆枝的臬穴.在 

微得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同意後，警方把強佔者趕了出去。「他們總共大概有100 

人，是從彼得格勒的貧民窟出來的人酒，衣衫檻樓，一瞼壞相•看上去就是些惡 

行累累的酒色之徒」，本身受到惡毒誹謗的反間諜局局長鮑里斯•尼基京(Boris 

Nikitin)回憶説。他辑説：「他們中多數人額然已經幾年沒有用過肥皂和水了 

……在近些囚犯中，大概有30個從衣着來看可能是女人。」Nikitin, 

82-98, Sukhanov» Russian Revohaion^ II： 386-8.

63 Vestnik istorii, 1957» no. 4: 26.

(A Bcnnigsen and Wimbush, Muslim National Communism, 16.

65 Wade, “Why October?”

66臨時政府在3月的時候曾經討論過，如果列寧打算回國，是否允許他在國內逗 765

Ш ° Medlin and Powers, V. D. Nabokov,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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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穿過前線的行程是由一個叫做雅各布•菲爾斯滕貝格(Jacob Fiknenbem， 

又名加涅茨基(Ganetsky)的奧地利一波蘭社會主義者安排的。菲爾斯媵貝常是 

做走私生意的，他為人稱帕爾烏斯(Parvus)的亞歷山大•海爾普淺復(АІвпМ 

Helphand)工作，而帕爾烏斯是一個出生於明斯克的猶太人，德國社會民主笛震 

員，擁有博士頭銜，在戰爭中發了財。1917年7月，被臨畤政府反間諜機關覇 

的葉夫根尼婭■蘇缅松(Yevgeniya Sumenson)承認自己是管錢的1其中包括從加 

涅茨基那裏收到的共計二百多萬盧布。在1917年2月以後，據説列寧舆加涅茨 

基的通信僅次於與伊涅薩'阿爾曼徳的通信。Shub,Lenin 182;Mcrgunov,*Zclotoi 

nmetskii klyuchik^ 157; Hahlwcg, Lenins Ruckkehr nach Ru$$landf 15-6； PSS、XLDC 406;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 II: 200-12.布爾什維克上台後，加涅茨基繼绍為列寧 

打理財務，但是在1937年，他遭到逮捕和嚴刑拷打，被當作波蘭和德國的間誤 

以及托洛茨基分子處決了 ；事實上，斯大林在】933年9月曾派加涅茨基去波鹼 

回列寧的一份檔案。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127-8.同德國人聯繋危初 

可能是馬爾托夫的主意。

Scheidemann, Mmoiren enies Sozialdemokraten^ 427-8; Freund, Unholy Alliance. 1.

在德國曜境，旅客們換乘一輛有兩節車廂的列車(一節是給俄國人的，另-節是 

给徳國的護送人員的)，開往波薙的海港口，上了一艘開往瑞典的瑞典输船，從 

那襄乘火車前往芬蘭，乘雪橇越過芬蘭邊境，最後再乘20英里(编註：约32公 

里。)的火車前往彼得格勒 ° Flatten, Die Reise Lenins, 56; Zinovcv, God mohutnit 

503； HaMwcg, Lrnins Ruckkehr nach Rutslarul, 99-100; Shliapnikov, Kanun semnaduatoff 

go彼 II: 77-8; Karl Radek, Living Aget February 25» 1922: 451； Senn» Russian Revolutwn 

in Switzerland^ 224—8.拉狄克在斯徳哥爾摩一直待到整個10月結束°

馬爾托夫和他的孟什维克同志在等待俄國外交部的正式許可，因此要比列寧晚- 

個月左右，在1917年5月9日回到俄國，這期間只能由已在國內的其他孟什維克 

去對付列寧〈四月提綱〉的挑戰。GetzlbMg 147-50.

Katkov» "Germa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G.la.Sokofnikov,^Avtobiografiia,"載於Sokolnikov,Nov血finansovaiapolitikat3450(at42). 

Paleologue, La RutHe, III: 305, 307-8.很長時間之後，米留可夫在回憶録中宦通， 

他當時根本不瞭解列寧的「新」立場。Miliukov, Vospominaniia, I： 337.

Andreev, Vospominaniia^ 52-5.
Palloc, Land Reform in Russia^ Pozhigailo, BA. Stolypin.有人認為俄國的土地問 在簌 

爭前夕正得到改善，適不無道理。Frank, uThc Land Question."

1914年，只有不到一半的貴族(每五個當中可能有一到兩個)是住在自己的領地 

上 ° Becker, Nobility and Privilege 28.

有學者評論説：「那些將軍們的言行就係是革命者」° Yaney, Urge to Mobilize福 

Kotel'nikov and Mueller, Kresftanskoe dvizhenie\ Lohr, Nationalizing the Russian Empire, 

Ivan Sobolev, Borbas ^nanctskim zasiliem\束正敎教會和皇室也有相常多的土地° 

Shanin, Awkward Class» 145-61.

Keller and Romanenko, Pervye itogi agramoi reform»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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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Peasants* Revolution»"載於 Daniels, Russian Revolution, 87-91.對農民革命员有趣的 

耕或可見於扎米亞京的小説，Zamyatin, “Comrade Chuiypn Has the Яоог," 195-203.

Q Antsifcrov, Russian Agriculture, 290-6; John Keep, Russian Revolutiont 211-2.

У艮吉斯提到 > 對於一個以城市為基礎的、基本上沒有同情心的政府，一歸形是 

曜性的 > 各地自行其是。他逮指出，農民強佔土地，趕走貴族，但並没有推 

醐统的地方治理機關 « Figes, Peasant Russia. 42, 66-7.

Si Channon,"Tsarist Landowners."到1927年底，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裘共和 

醐內，有超過10,750名前貴族仍住在自己的莊園，但是為了把更多的土地交到 

艮民手知 也有4,000多名貴族被趕了出去° Danilov, Rural Russia, 98.

55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717-8; Kim, Istoriia Sovetikogo krest'ianstva, 16; Danilo* 

PtrtrasprMenie zemelnogo fonda Rossii. 283-7;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178-80; Maliavskii, Kresfianskoe 血izhenie.

56 Hiding» Leninism, 92-5.

J7 "Protokoly i rezolintsii Biuro TsK RSDRP (b) (mart 1917 g.)>" Vestnik istorii KPSSt 1962, 

no. 3:143；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63; Ulam, Stalm, 1324

S5 /W血March成1917.莫洛托夫後來回憶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把我趕走是因 

爲他們威信更高»而且比我大十歲］° Chuev, Molotov Rmembers^ 91.

$9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godt I： 219-20;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46-8.後來在 1917年 

3月回到首都的時候，斯大林為自己的「錯誤立場」道了歉。$妫响质,VI： 333.

90 RaskoFnikov, Krozmhtadt ipiter^ 54.

91 Lih, "The Ironic Triumph of'Old Bolshevism1."

92 Kimcncv, Mezhdu dvumia revoliutsiiamk

93 Burdzhalov, Vestnik istorii^ 1956, no. 4: 51; Poletaev, Revoliutsionnoe dvizhcniet 15-6；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68.

% PSS.XXXI: 72-8;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60; Trotsky, History of t!)e Russian Bmlution 

312-3.發表後的那天，4月8日.彼得堡市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以13票對2票拒地 

度受列寧的觀點。(首都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沒有把城市名改成彼得格勒。)

95 Tapenko, Vserossiiskoe soveshchanie soveta rabochikh\ Avdeev, Rrvoliutsiia 仞7go妃：114, 

162-?.「简直是胡扯！」流亡中的列寧觥到彼得格勒蘇維坎主席齊赫澤的講話時 

大聲説道• Г弗拉基米爾，注意措辭! J據説克魯普斯卡婭插話説。列寧：「我重 

題一過：胡扯！」Futrell, Northern Underground, 154.

% Sukhanov, Zapiski, III： 26-7, VII： 44.

97用前在世界各交戰國中，」列寧説，「俄國是最自由的國家」，因此，革命者必须 

利用11顼自由。PSS, XXXI: 113-6(譯註：《列寧全集)第29卷，第105負。); 

Dmiels, Red October, 4; Service, Lenin, II: 157.

98 Ltnimkiisbomik.yfW-. 307-8.無論是發言IS是討論都沒有留下文字記錄，但我們有 

列寧為發言準偽的筆記：Leninskii sbomik, XXI: 33.另見 Raskol'nikov, N、t boeiykh 

postakh, 67.

99 Abramovitch, Soviet Revolution^ 30.

..



510

100 

101

102

766 ЮЗ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ПО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註fl ：第六度

Sukhanov, Russian Revolution, I: 287.

Uglanov, ИО Vladmire Iliche Lcnine." 是在1905年的時候，馬爾托夫曾承韧，在 

即將到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社會主義者可以奪取政權，但只有在革命 

的時候才能這樣做。1917年，馬爾托夫自己也很糾結，試圖把推力之爭和政@ 

之爭區別開來 ° Getzler, Martov, 167 (引自March 17, 1905,以及知 

gazeta, August 22, 1917).

Servic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53-7.許多外省代表根本不是列寧主義者，因 

此必須對他們進行威過，好誰他們放棄重新和孟什維克派聯合的想法。

Ulricks, “ТЪе *Crowd*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am 

[1961], 124-66 (esp. 130-1).

從同時代人的材料來看 > 沒有誰説斯大林在那裏。當時逮不是布爾什维克的托 

洛茨基也沒去 0 Slusscr, Stalin in October, 49-52; Trotsky, Stalin, 194. Я是在後來斯大 

林才被加進去，要麼説他是在俄芬邊境俄國一側(別洛斯特羅夫)登上列寧列車 

的那群人當中，要麼説他是芬蘭車站歡迎會的領導者。參見Zinoviev,"О 

puteshestvii," Pravda, April 16, 1924; Yaroslavsky, Landmarks, 94;以及 Chuev, Milatmi 

莫洛托夫晚年也許是「想起」了蘇聯時期的那幅畫：列寧從列車上 

下來，斯大林跟在他的後面。

「這是一個極端錯誤的立場，因為這種立場滋長了和平主義幻想，幫助了護國主 

義，阻礙了對群眾的革命教育° J Sochineniia, VI: 333 註：《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289頁。).

轉載於 Volin, Sedmaia, ix-x.

Stalin, “Zemliu krest'ianam," Pravda, April 14, 1917,轉載於Sochineniia, III: 34-6.

Service, Stalin, 128; Service, Lenin, II: 223-8.

VII aprel'skaia vserossiiskaia konfirentsiia, 22 5-8 > 323.
Chuev, Molotov, 2*7, 297.該書對丘耶夫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 

sorok beseds Molotovym)稍稍作了 擴充。Chuev, Molotov Rmembers. 93.

AJlilueva» Vospominaniia^ 185-90.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90—4; Tucaev, Alliluyev Memoirsf 131-45, 168-75» 211-15.

Vasileva, Kremlin Wives, 56-8; Allilueva» Vbspominaniiat 183-91; Kun, Unknown Portrait, 

211-5; Montefiore, Young Stalin» ch. 40.

Trotsky, 5w//^ 207-9.在別的地方，托洛茨基説斯大林是「一個得力的组儀者，但 

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比較落後」° Trotsky, History c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288.

VII aprelskaia vserossiiskaia konferentsiia; Petrograchkaia obshchegorodskaia konftmuiid 

RSDRP (b°T血uihov), 324; Pravda^ April 24-May 2» 1917.列寧在流亡時就聽説過斯绘 

爾德洛夫這個人，布爾什維克領袖試圆與他適信並誠他參加在沙俄境外舉行的京 

的會議，但兩人直到 1917 年才見面 0 Duvall, M7hc Bolshevik Secretariat," 47 (51ЙL 

D. Irotsky, Selected Vlbrks, II: 292).

uh perepiski Sverdlova," Pechaf i revoliutsiia. 】924, no. 2: 64; Trotsky, Stalin, 173;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623; Iakov Mikhailovich Sverdlov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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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rtfiika sekretariata TtK RSDRP (b), I: v-ix; S. Pcstkovskii, "Vospominaniia о rabote v 

Ndtomnatse," 126; Trotskii, Sochineniia, VIII： 251, XXI: 336; N. Bukharin, elbvarishch 

Srtrdlov,B Pravda, March 18, 1919: 1.

|1S 血te, Socialist Alternative to Bolshevik Russia, 15.

II? Mar Anwcilcr,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Leaders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in the 

Spring of 1917,"載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14-28; An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關於聯合政府 » 參見Tsereteli, Vospominaniia, II: 401-17.

W Milenin and the Memheviki, 14-5.倫納德•夏皮羅認為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的弱 

點在於有所威忌；參■見Orig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56) ®奥蘭多•費吉斯 

融，堅持資產階級革命戰略不是找錯了風車(编註；「風車J〔windmill)出自《堂 

I吉詞德〉'此處指代門爭對象)，而是毀掉了已經錯失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成果：X 

I PtcpH仲fy,33K

121 Mdiukov, htoriia vtoroi, I/iii： 3-6; Miliukov, The Russian Revolution,!^ M. 5 月 22 日， 

克倫斯基對彼得格勒蘇維埃説：「對我來説，現在不存在不同的黨派，因爲我是 

俄国的部長；對我來説，只存在人民和_條神聖的法則一服從大多數人的意 

志。」Radke“时讪〃凡4,225.在外省>「聯合」只在短期內起了作用：在自由派 

的壬持下產生的公共組織地方委員會，承認代表工人、士兵和殷民的各種艘的 

地位，有時跡認它們具有最高權威，但這些委員會很快就因為治理和繡上的 

混麟掉了。階級之間的猜忌失去了控制о Rosenberg, Liberal, 55)-66; White, "Civil 

Rights： 290-3 (引自 GARF, £ 1788, op. 2, d. 64).

122 Hgcs and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02.

仍 Md'guno："rm*e dni, 105-13; An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441.

124克倫斯基後來回憶起一開始在塔夫利達宮那段時期的「團結、友愛、彼此信任和 

自我犧牲的精神」、，嘆息地説道，「後來……在我們常中，事實證明越來越多的 

人是帶有個人野心的'總想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者就是純粹的冒險家」。事 

實上，當卡爾洛'•齊赫澤根據蘇維埃的政策拒絕岀任臨時政府的部長時，克偷 

斯基卻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否決了自己到臨時政府任職的請求之後，在3月2日閏 

進蘇维埃會場，大聲喊道：「同志們！你們相信我嗎?」他裝出要鱼倒的樣子， 

结果及得一片歡呼'似乎是祝福他接受司法部長的職務。這樣，克倫斯基就成 

了唯「一個既在蘇維埃又在臨時政府任職的人。彼得格勒蘇維埃領導層從來沒 

有原諒克倫斯基近乎脅迫的行為о Izvestiia moliutsionnoi nedeli, March 3> 1917; 

Sverchkov, Kerentkii, 21;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21,52-61.

125 Keep, **1917.”

126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305.在6月的庭維唉代表 

大會上»大多數人贊成蘇維埃支持臨時政府的政策，贊成把戰爭打下去«時任 

郵電部長伊拉克利•策列鐵里説沒有哪個政黨準備獨自承擔治理的責任。「有 

的！」列寧反駁説。會場大笑。庭S,XXXI: 267 (譯註：《列寧全集〉第30卷，第 

240頁)；Service, Lenin, II: 181.

127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 159;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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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社會主義者贊成和平這件事，是俄國自由派覺得和平難以接受的原因之一•山 

國際社會主義中的人道主義及世界主義思想的名義……宣佈放棄戰爭 

價值的事情是荒謬的，是犯罪」，米留可夫説道。理查徳•斯希茨的序言侏留 

可夫與俄國革命〉("Miliukov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參見MiliukoviodStita, 

The Russian Revolution, xii.就像克勞塞維茨説的，戰爭和古典自由主義是很建辭 

的。Von Clausewitz, On Whr, 85-

129米留可夫一如既往地表現了他作繭自缚般的固執，但克倫斯基承認自己取優 

個事件達到高潮」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Kerensky, The Kerensky Memoin, 246. 

理李沃夫公爵成立了「聯合政府」，也就是説，他讓(除克倫斯基之外的些或 

維埃領導人進入臨時政府，致使古契科夫辭職以示抗議，而影響最大的就是誠貞 

倫斯基擔任陸海軍部長。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1L 

1045 (R^ch\ March 28, 1917： 2), III: 1098 (Rech', April 20, 1917： 4); Sukhanov, Zj/ііЬ, 
III: 254-443 (esp. 304-7);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I/i： 91-117; Wade, Russun Stanhjot 

Peace、38-48. Prince Lvov, Rech', March 28, 1917: 2, in Browder and Kerensky,Ривіал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045. Russkie vedomosti. May 2, 1917： 5. in Browder ud 

Kerensky, Ш： 1267. Г關於外交政策和一般政策應該採取甚麼路線的問题-克舫 

基和我在內閣會議上爭得沒完沒了」*米贸可夫談到他擔任外交部長的兩個月肝 

這樣寫道 ° Miliukov, “From Nicholas II co Stalin." _

130 Heenan, Russian Democracy's Fatal Blunder、11—21,另見 Rutherford, The Ttars War.

767 131 Pedroncini, Les mutineries de 1917; Smith, Between Mutiny and Obedience就些認為岛負

國應該為布爾什维主義負責的人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協約國堅持要求依国 

發動攻勢。Wheclcr-Bcnncc, Forgotten Peace, 51-2, 292.
132 4月中旬，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從前線回來向臨時政府匯報儈議地註是陸海軍糸 

長古契科夫的私宅，因為他生病了)，講到了軍隊的無政府主義情绪和軍纪的肖 

弛 ° Medlin and Powers, V- D. Nabokov, 135» 140.

133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god. III: 291—3 (1917年3 月 30 日 , 呈送古契科夫).

134 Brusilov, Soldier's Note-book.另見"The Diary of General Boldyrev,"載於 Vulliamy, Hoti 
the Red Archives, 189-26.

135 Heenan» Russian Democracys Fatal Blunder^ 51—2.
136克倫斯基在某個版本的回憶錄中承認，在1917年視察前線時，他感到［经過三年 

的苦戰，幾百萬已經厭倦了就爭的士兵正在捫心自問：I■常更加自由的新生活在 

國內剛剛開始的時候，我為甚麼現在要死？ J」他還聲稱在一些人當中發現了他 

想要鼓勵的「但康的愛國主義」。Kerensky. The Kemuky Memoirs, 嚨敬克0為

基竭力在維持戰門力和對軍隊的「民主J作出必要誰步之同保持平街，參見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П: 882.

137 Stankevich, Vospominaniia^ 246.另見 Heenan, Russian Democracys Fatal Blunder, 54; U 

及 Wilcox, Russias Ruinf 196-7.

138 Pcthybridgc,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54-0 (esp. 161).

139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I： 53 (拉徳科一季米特里耶夫•第 12 集 

團軍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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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wis, fywitnes World War I, 279.

HI缮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臨時政府派到軍隊的一名政委，談到 

了在I*戰縻裏的布爾什維主義」中逃避現實的情況® Shklovsky,SentimentalJourney, 

60J布爾什維克在前線取得的成就，」一位歷史學家寫道，［•真的是非常驚人J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I： 264.另見 Ferro, "The Russian Soldier in 

1917."

I« btreteli, Vospominaniia, I: 364-681. 1917年3月 14 日，彼得格勒蘇维埃通過了〈吿 

各國人民書〉＞ 能責帝國主義戰爭和兼併主義目標。加丽记March 15,1917:1,貧 

於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077.

143 hinso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Forster, Failures of the Peace, 113-25; Wide, Russian

Search for Peace, 17-25; Wade, "Argonauts of Peace"; Kirby, W&r Peace, and Rewlutww, 

Sukhanov，而啊II： 33 J2.蘇漢諾夫對策列餓里作了一番描繪（勺心妩IH： 131- 

8）.

144 Ла 晌 April 29, 1917.另見 Wildman, End of the Ruxsian Imperial Army, 1:38.

W彼得格勒蘇維埃迫使臨時政府做出承諾，不會（為了阻止革命的熱情）把部飜 

首都謂到前综 ° Brusilov, A Soldier's Note-book, 291.

146 %de, “Why October?^ 42-3.

147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П: 1120-1； Getzler, Martov, 149- 

52.現在逮很難斷定'臨時政府在1917年6月3日公開表示想要组織一次協纟摑 

間的會議，審查戰爭條約，到底有多少誠意。

148 Ignatev, Rmsko-angliiskie otnosheniia nakanune, 42, 48, 50-1; Berner lapvacht Ы

October 11, 13, 14, 1916.另見 Heenan, Russian Democracys Fatal Blunder, 8-9.毎方表 

示姬意割讓哈布斯堡王朝的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纳以及土耳其海峽，只要俄軍能向 

佔領這些地方，但反過來，徳國要得到庫爾蘭（拉脱维亞）,並謳主要講波閩語 

的地區接受它的保護。與之相比，要是協約國打敗了德國，俄國可以得到的更 

多——布科维纳* 土耳其亞美尼亞人居住的地區以及波斯的一些地方——而且 

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

149 Brawdc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П: 967; Feldman,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t和1916年一樣，現在成了最高總司令的布魯西洛夫用成聲部 

隊」打頭陣，跟在後面的是由領召的農民组成的步兵。

150 Fuller, Foe Within, 237-8;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I： 462.

151關於六月攻勢，阿爾弗雷德•諾克斯爵士寫逍»俄軍當時「潰不成軍J •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II: 648.

152图於委員會來説，最糟糕的是一轉眼就和那些選出他們的人失去了接割.臨時 

政府派到前级的政委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寫道。他寫道：［•蘇维埃的〔前级） 

代表一連幾個月不在自己的部隊露面。士兵們完全不知道蘇维埃正在發生的事 

情• J 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 18.

153 Figcs, A Peoples Tragedy, 380.英國媒83 巨頭比弗布魯克動爵（Lord Beaverbrook） 1931 

年6月間克倫斯基：「要是你單獨媾和，你會不會控制住布爾什継克？ J克倫斯基 

回答説：I■當然，那我們現在就會在莫斯科了。」比弗布魯克接着又問15:［那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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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為甚麼沒有那麼做？」「我們當時太天真了」，克倫斯基回答説・Loc倾 

British Agents 177-

154達維德•勃朗施坦的家產後來在革命中被沒收了 ；托洛茨基讓他擔任了就耳 

附近一家徵用來的麵粉廠的廠長，但是在1922年，他因斑疹傷寒去世。

155 Ziv, Trotskii, 12.另見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63；以及Volkogonov,

156 aIerrorizim i kommunizm,"轉載於 Trotskii, Sochincniia. XII: ac 59.

157 Buchanan, My Mission to Russia^ II： 120-1.

158 Reed,扁例"1919】,21. Г托洛茨基進入我黨的歷史讓人頗為意外，而且他駐 

就顯露岀了才華J J阿纳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後來寫道。RevolutiuonarySilhwt^ 

59.

159 Trotsky, My Lifi^ 295-6.

160 莫伊謝伊,烏里茨基的話 » 引自 Lunacharskii, Revoliutsionnyesiluety^ 24.

161 Leninskii sbornik^ IV: 303; BalabanofF, Impressions of Lenin, 127-8; Sukhanov, Zapiski,^ 

44; Raskol'nikov, aV tiur^me Kerenskogo," 150-2;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108-14, 

Liberman, Building Lenim Russia^ 76.

162 Frenkin, Zakhvat vlasti bol'$hevikami\ Stankevich, Vospominaniia. 147-8; Denikin, Ocherh 

russkoi smutyt II: 127ff; Pipes,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52/; Shankowsky, 

"Disintegration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 esp. 321—2.

163人們把切爾諾夫绑起來塞進一辆汽車，宣佈他「被逮捕了」-托洛茨基街岀札 

把切爾諾夫放了 ° Miliukov, Istoriia vtorci, I/i： 243-4; Sukhanov, Zapiski, IV: 444-7； 

X^ra Vladimirovna, “liuTskie dni 1917 goda," ProUtankaia revoliutsiia, 1923, no. 5:3-52 

(at 34-5); Raskol'nikov, liul'skie dni,w 69-71; Rabinowicch, Prelude 188.據釦從RJ 

近的皇村派來抓捕蘇維埃領導人的那個團沒有奉命行事，反而決定保街塔夫槌 

宮 ® Sukahnov, Zapiski^ IV： 448-9.

164 Sukhanov» Zapiski^ IV: 511-2; Nikitin, Rokovye godyt 148; Zinoviev, Prokunkau 

revoliut$iia9 1927, no. 8-9: 62; Pravda^ July 17» 1927: 3 (E E ЯазкоГпіІоѵ); Ктоіш 

gazeta, July 16, 1920: 2 (Mikhail Kalinin); Petrogradskaia Pravda^ July 17» 1921:3(G. 

Minberg); Shcstoi congress RKP (b), 17 (Stalin);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npluti叫 

768 II: 13; PSS, XXXII: 408-9; Drachkovitch and Lazitch, Lenin and the Comintern, I： 95 (弓I

自 Ъоику, Bulletin Communiste^ May 20, 1920: 6); Buchanan, Pmograd、13145(布欢 

南是英國大使的女兒)•另Д Rabinowitch, Prelude^ 174-5-

165從7月7日至7月24日，布爾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報纸沒能出版oBudnil皿 

Borshevistskaia partiinaia\ Volkogonov^cmc 1 榆sky, 197; Kolonitskii, aAnti-Bourgcois 

Propaganda," 184.據説列寧讓人銷毀了臨時政府關於布爾什雜克扳國罪的僧耕 

料。即便如此，保存下來的德方文件是可以證明，德國提供经費是艮 

的。Zeman, 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94; Latyshev, Rassekrechenn)i Ltnini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portret、I: 220-2; Hahlweg, Lenins Ruckkehr nach 

不過，臨時政府司法部為1刃7年7月的審判所搜集的彼得格勒奥斯德W2H 

的66封電報現已被揭露是(由前保安處特工)偽造的° Semion Lyandres, "ТЬ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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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shevik? 'German Gold1 Revisited: an Inquiry into the 1917 Accusations," Carl Beck 

Papg 1995; Kennan, “The Sisson Documents"; Stone, MAnothcr Look"; Hill, Go Spy the 

3<20(M.

|(6 Тговкіі» О Lenine^ 58;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127.據説最轟勤的 

文件材料 > 臨時政府要到公審時才公佈。

167 Nikitin» Rokovyegody. 115-6» 122-3; Viksberg, Stalins Prosecutor, 13-27.至於具IS的指 

В » 參見Rf尻 July 22, 1917» 譯文見於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cimtment, III: 1370-7.

168 Allilucva, \^spominnaiia, 181-90;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dy, 24-6; Slusser, 

S心 in Oaober, 162-78, 139-50; Service, Lenin. 283-91;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229』4.許多孟什維克強烈要求釋放布爾什維克，理由是今天是布爾什维克，明 

天就會输到整個蘇維埃。

169 Polan,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170在被公開指控拿了德國人的錢之後一列寧否認該項指控，認為那是無中生有 

的事情 他的確變得更加謹慎了。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116-21. Ё

時政府中列寧的案子是由帕維爾• A.亞歷山德誰夫(PavelAAl如ndrov)負貴 

的，他後來在1939年被捕(並關在布蒂爾卡監獄)。據説他作證表示，在列寧成 

麟J和I■間諜罪」一案中，他與克倫斯基有密切的聯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椭 

人員認為，亞歷山德羅夫針對布爾什維主義活動的調査工作是「憑空捏造J,而 

且據説貝利亞為了證明亞歷山德羅夫的工作是有罪的，曾諷手下找回了臨輟府 

的檔案文件。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3, 

Postanovlcnic from Kobulov» 16 April 1939.

171 Novaia zhizn9 August 5, 1917 (A. S. Zarudnyi); Zhivoe slovo^ July 6, 1917:1; Avdeev, 

Smliutsiia 1917goda. Ш: 167; Polovtsoff； Glory and Downfall 256-8.

172 Pol'ncr.Zhiznennyipufkniazia GeorgiiaEvgenevichaLvova. 258.同一天，克倫斯基下 

令把尼古拉二世和皇室轉移到西伯利亞關押(實際轉移要到7月31日才開蛤)• 7 

月15日，臨時政府宣佈，蘇維埃派往前線部隊的「政委」與政府派出的人-樣， 

都歸政府管轄。

173 Sanborn, “Genesis of Russian Warlordism,n 205-6.

174缈參謀部會議要求在後方恢復死刑 > 把士兵委員會的作用限制在级済和教育方 

® ,同時約束政委在軍事方面的權力°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 989-1010.

175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muti. 446-7;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 570; 

Sukhanov, Zapiskit IV: 469—70.

176 Russkoff slovot July 21 > 1917: 2・

177克倫斯基最終在8月17日同意把總理令草案交由內閣決定。Ммсупо两п血 

74-5» 100; Kerensky, Prelude to Bobhevism, 27.科爾尼洛夫8月 3 日和 8月 10 日兩次來 

到首都。8月3日，他和克倫斯基及臨時政府進行了討論(有報紙報道説 > 院佛 

斯基在科爾尼洛夫將軍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但證據甄示，當科耽洛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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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討論戰爭計劃的時候，克倫斯基和強溫科夫（Savinkov）低聲對他説要小心•言 

夕卜'之意就是俄國秘密的戰爭計劃會被政府的某些部長泄露出去，就像ЙЙАЙЙ 

工泄露出去一■樣。Savinkov, К del* 12-3; Lukomskii, Vospominaniia, 1:227; 

Loukomsky, Memoirs ofthe Russian Revolution, 99; Russkoe slovo, August 4,1917:2.麻竖 

埃公開指責科爾尼洛夫和他的首都之行。Izvestiia, August 4, 1917.

178 Vbprosyistorii, 1966, no. 2: at 12-3 （引自G.科羅列夫）.

179 VIsnezdRSDRP, 250.

180 VIs"ezdRSDRP, 28, 30-6; Sochineniia, III： 17.

181在布爾什維克黨代表大會期間，7月27日，正在就列寧有可能出庭受審一事斷 

談判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格里戈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問聖彼得堡 

蘇維埃的代表們，對臨時政府把列寧當作德國間諜的逮捕令怎麼看。孟什雉克 

本來可以進行甜蜜的復仇，欺馬布爾什維克談判人員説他們會誓死捍爾列寧域 

後背叛他。但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卡爾洛•齊赫澤——列寧 

在4月剛一回國就毫不留情地羞辱過他——是個有原則的人。「今天逮捕列寧， 

明天就會逮捕我，」他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導者們不相信列寧有罪 

……他們本應該積極地要求調査列寧和季諾维也夫案件，但他們沒有……無首 

如何我們都不應該把列寧同志交岀去……在保證他們會受到公正的審判之前• 

我們應該……保護我們的同志不要受到傷害«J 310-1.

182 Tyrkova-Williams, From Liberty to Brest Litovsk, 167; Orlovsky, “Corporatism or 

Democracy," 67-90. 8月8至10日，還是在莫斯科，召開了一次由實業家里亞布申 

斯基（Ryabushinsky）倡議、羅將柯主持的公眾人物會議。據説會議是商童暴動的 

事情。參加會議的約有400人，而且順便舉行了多次私人會晤。弥”如応 

vedomosti, August 11, 1917; Sevostjanova, Delo GeneraU Kornilova, П： 223-4 （利沃夫的 

證詞）;Katkov. The Kornilov Affair, 142-3 （引自馬克拉科夫）.

183 Izvestiia, August 13, 1917.相反的報道參見Лия知August 12,13,14,15,and 17, 

1917.

184 Pokrovskii Iakovlev, Gosudantvennoe soveshchanie, 335.

185 Izvestiia, August 13. 1917.

186科爾尼洛夫那天夜琪還跟克倫斯基通了電話。Rusikoeslovo,August 15,1917:3-1. 

據説科爾尼洛夫認為克倫斯基不想讓他參加國務會議。Browder and Kerenst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ІИ: 1546-54 （Lukomsky）.證據甄示 > 克倫斯基在8月 

14 日會議之前召見了科爾尼洛夫。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J/ii: 134-5；Miliukov, 

Russian Revolution, II: 108.

187 Holqutst,M?^W&r, 90-1,引自 N. M. Melnikov, “A. M. Kaledin,"Donskaialrto^',3 

vols. （Vienna; Donskaia iscoricheskaia komissiia, 1923-4）, I: 24-5.

188科爾尼洛夫最後説：「我相信俄羅斯人民的天賦，我相信俄羅斯人民的理性，我 

769 相信國家能夠獲得拯救。我相信我們的祖國會有光明的未來，我相信我們軍腺

的戰鬥力，相信它可以重整旗鼓。但我要説，決不能再浪費時間了……必須下 

定決心 , 必須嚴格 ' 堅定地執行提出的那些措施（掌聲）° J Pokrovskii and Iakov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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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sv^rstvennoe sove$hchanief 60-6;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cimmentt III： 1474-8;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gpdat IV: 54-5.

|j9 Sulin, "Protiv moskovskogo soveshchaniia," Rabochii i soldat. August & 1917,載族 

Sffdiinmia, III: 193-5.

[R Sulin)"Kuda vcdct moskovskoe soveshchane?/ Proletarii9 August 13, 1917» 載解 

Socbintniia, III： 200«5 (at 201).

191国房會議是不是能堅持要求落實最高總司令的要求？」右翼的《新時報》起初擔 

心，『1切是不是ІЙ會跟以前一樣？ JNovoe vremiat August 13> 1917: 5•另見R冰 

August 12~ 17,1917.關於新聞界對科爾尼洛夫講話的直接反應，參見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515-22.後來仍然由羅將柯主持 > 在 10 

月12至14日召開了第二次公眾人物會議。會議表示，「我國政局變得越發野淡了 

……我們被稱作反革命分子 > 我們被稱作科爾尼洛夫分子。腿瞄血眦 

October 13,1917:5;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Ш: 1745-7.

152 Miliukov, Russian Revolution^ II: 100; Savich, Vbspominaniiat 247,250-1.

193 Kerensky» Delo Kornilova, 81•「科爾尼洛夫將軍派頭十足地來參加莫斯科會議> J克 

偷斯基後來寫道，「首都的全艘精英在車站迎接他……莫斯科街弗在散發小冊 

子 , 標題為〈國家英雄科爾尼洛夫〉° J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315.另見Miliukov, 

ktoriia vtoroit II： 133； Miliukov, Russian Revolution. II： 107.

1Я Durnova, uMa!oizvestnye materialy po istorii kornilovshchiny," 78; Savich, Vospominaniia. 

246项.另見Rosenberg, Liberal 196-233»羅森堡認為 > 立憲民主黨不僅捲入了可 

能發生的科爾尼洛夫獨裁，而且還因此發生了分裂-在科爾尼洛夫被監禁之 

废，米留可夫以度假為由，悄悄離開了首都。他主編的《言論報〉此時受到臨時 

政府的審査о立場更右的《新時報》被徹底封掉了。 '

195格奥爾吉•卡特科夫(George Katkov)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克倫斯基炯風甄火， 

但卡特科夫也承認，「可以假定，科爾尼洛夫考慮了某些計割.以防政府不會如 

他所願採取行動。」科爾尼洛夫的心腹盧科姆斯基(Lukomsky)將軍承認.科爾尼 

洛夫方面確實有這樣的計劃。Katkov, Russia, 1917. Katkov, The Kornilov Affair, 65; 

Lukomskii, Vbspominaniia, 1:228—9; Loukomsky, Memoi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00-1.

1%舅參謀部的有些成員儘管厭惡，但除了和這個不合口味的「民主J力量(士兵委員 

會)合作，就找不到別的辦法把戰爭進行到底，原因也在於此。Wildman,"Officers 

of die General Staff and the Kornilov Movement."

W7 Lukomskii, Vospominaniia, I： 228, 232.「先生們，」野蠻師師長恰瓦恰澤 

(Chvachadze) 1917年6月對自己的手下説，「我感到非常1Й憾，最近加入我們部 

隊的年輕軍官們在開始他們的戰鬥生涯時，將不得不去做一件十分令人厭惡的警 

察工作 »J KournakofE Savage Squadrons, 321.

198 Lih, Lenin, 140.

199 Rabochii, August 25, 1917,載於 Sochineniia, III: 251-5.

200冇關综述，參見1Л\хп^, Kornilov Revolt.對科爾尼洛夫事件的記錄大多出自克倫斯 

基及其屬下。但調查委員會成員R- R.勞帕赫(R. R. Raupakh)收集的證詞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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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保護了科爾尼洛夫。Allan К. Wildman, "Officers of the General Staffed (t 

Kornilov Movement,"載於 Frankel, Revolution in Russia、76-101 (at 101, n36).科狀 

洛夫實際上是唯一沒有提供書面陳述的參與者(他在第二年死了)；至ЙЖЙ 

夫 1917 年9 月的證詞，參見Kadcov, Russia^ 1917、appendix.

201「科爾尼洛夫事件一方面體現了舊軍隊瓦解造成的反響，另一方面反映

謀的結合，這兩起陰謀不完全一致，但卻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而且是朝同TS方 

向」一這説的是克倫斯基的陰謀和科爾尼洛夫的陰謀о Shklovsky,WwW 

Journey^.現在還有第三種看法，認為在這起事件中，雙方都存在羨解撷融 

定很多，但事情要更加隱晦。

202 Russkoesbva, August 31» 1917 (N. V Nekrasov)； Martynov, Kornilov^ 101.由於紛紛眞館 

布爾什維克要發動政變，8月27日作為二月革命整整六個月的纪念日就歐得引人 

注目，而它也許是科爾尼洛夫特意挑選的日子。

203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9 IV: 98.另見 Ukraintsev, MA Document on the Kornilov 

Affair”(烏克聞釆夫當時是克倫斯基成立的調査委員會成員，他揭穿了克俺斯基 

話中的不實之詞)* 另 Д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448-64;以及Rabinowitch, 

Bobheviks Come to Power, 117-27.

204 Lukomskii, Vospominaniia, I: 242; Avdeev, Revoliutiiia 1917对如 IV: 100-1;

部izn： August 31, 1917; Kcrenskii, Delo Kornilova^ 104-5; Abraham, Kermky, 277；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457-9.

205 Chugaev, Revoliutsionoe dvizheniet 446; Golovin» Ros$iiskaia kontr~revoliutsiia91/ii: 37; 

Pipes, Russian Rafolution^ 460.

206 Trovsky, Afy Ufif 331.

207 Rabinowitch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148—9.

208據説克雷莫夫説過「拯救祖國的最後一張牌已經輸了——活若沒有甚麼倉義了J， 

而且據説他給科爾尼洛夫留了1Й書，但內容無人知曉。Martynov,Komilevt 13S- 

42, 14-51; Avdeev, R^voliutsiia 1917 godaf IV: 143, 343-50； Kerenskii, Deb Komib^ 

75-6;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586-9.

209 Stalin, "Protiv soglashcniia s burzhuaziei," Rabochii, August 31, 1917,載於Sk麻血, 

23(i-7.另見Stalin, “My trebuem," Rabochii, August 28, 1917,載於256-60.

210 Gilliard, Thirteen Yean, 243;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 the Romanovs, 198 (Jt 古拄 

二世本人的日記).

211首都的軍官曾經接到通知準備鬱應(Rendle, Definden of the Motherland, 182-3) • 5? 

些軍官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採取行動，但另一方面，當時也不可能採取g|g行 

動:克雳莫夫連彼得格勒都沒進，事情就结束了。因此，認為「骨牌分子的支樹 

「微乎其微」的説法並不正碓(Allan К. Wildman, "Officers of the General Staff and (be 

Kornilov Movement,"載於Frankel, Revolution in Russia, 98) 0 IS有，必須記住，克食 

斯基散佈謊言並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故意混淆視聰，讓有可能成為科爾尼洛夫支杵 

者的那些人不敢輕舉妄動(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460-1)«至於精英集囲對科岡 

尼洛夫態度的不確定性，參見Rendle, Defenders of the Motherland, 234.不過，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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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izvedennye^ II: 38,48-9,277;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173.蘇漠諧夫的好加* 

娜在斯維爾徳洛夫的書記處工作。

223 Sukhanov, Zapis^ 1:201.

224 Lih, "The Ironic Triumph of 'Old Bolshevism*,"(引自 Listovki Moskovskoi orpnizat^ 

bolshevikov^ 1914-1925gg. [Moscow: Policcheskaia literatura, 1954]).

225 Mel'gunov, Bolshevik Seizure cf Power、4.

226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321; TYotskii, Istoriia russkoi revoliutsik II: 136-40;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 277;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j, 11：風 

Kolonitskii. "Kerensky： 146.

227 Stalin, °Svoim putem/ Rabochiipta\ September 6, 1917» 載於 Sochineniiat HI: 272-4.

228 Stalin, wDvc linii," Rabochiiput\ September 16, 1917,載於Sochineniiat III: 293-5.

229 V. I. Lenin, eLetter to the Bolshevik Central Committee, the Moscow and Petrograd 

Committees and the Bolsheviks Members of the Moscow and Petrograd Soviets,* 茂依 

Selected Works. II: 390.另見 Volkogonov, Lenin: Lift and Legacy^ xxxi (RGASPI, E 2, op. I, 

d. 4269, L 1);以及PSS, XXXIV： 435-6.

230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641-2.

231「現在 > 俄國公共場合的所有話題都和食物有關」，一個在优爾加河流域旅行働 

外國人寫道 ° Price and Rose, Dispatches from the Revolution^ 65.到 10 月】5 日 »"IS 

的糧食儲備也許只夠三四天。Ekonomicheskoepolozhenie^ II: 351-1】0月初'普梆 

夫工廠的主管報吿説，煤已用光，廠裹13個車間要關掉。Ehnomicljaht 

polozhenie^ II: 163-4.

232 Khanina, Voina, khleb i revoliutsiia (Leningrad, 1985), 332-3 (October 13,1917)» 

Соіодппе, Russian Army, 175-6.

233 Abraham, Kerensky, 244.

234 Daniels, Red October, GL

235 Stalin, uKontrrevo!iutsiia mobilizuecsia—gotovtes1 к otporu," Rabochii p就 October 10, 

1917,載於 Sochineniia. Ill： 361-3.

236 Trotskii, О Lenina 70-3；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61]t 148-9; Sluscr, 

Stalin in October, 226-36; Protokcly Tsentralnogo komiuta RSDRP (bt 55; Kuddli» Pmy 

Ugalnyi Peurburgskii komiM bol$hevikovt 316 (Kalinin); Abrosimova, Peterburpkiihomiut 

RSDRP (b\ 508; Rabinowitch, Bobheviks Come to Powm 209-16.

237 MmZ湖知;October 18, 1917: 3.加米涅夫擔心那些據説组織良好而且忠於瑚 

的部隊、哥藤克和士官生，因此警吿説要是起義失敗，有可能會給制？J來源HZ 

災。拉斯科爾尼科夫聲稱自己和加米涅夫發生了爭論，但誰也説服不了罷・E 

ERaskolnikov, “Nakanune Oktiabrskoi revoliutsii"〔寫於 1921-1922年)，RGW,Г33 

987, op. 2, d. 141,1.463-500, Volkogonov papers, container 17.

238 PSS, XXXIV: 419-27;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0(>-7.在強迫需员П 

政變的時候，列寧威脅説要退出中央委員會並發動基層公間反對它，道娜翻 

他可沒有給過其他人 kProtob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b),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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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Novaia zhizn\ October 18, 1917; Protokof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106-18; Slusser,

Stalin in October^ 234-37,

240 M. V Fofanova, MPoslcdnoe podpofe V. I, Lenina/

241 October 14, 1917： 5;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V： 70-L 另見Sukhanov, 

Zapiski、VII: 40-1; Gronsky, The 'War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112.托洛茨基就軍事 

革命委員會問題向彼得格勒蘇維埃發表了講話，説「他們説我們在成立司令部， 

單備奪權。這一點我們並不隱瞞° J Trotskii, Sochifieniia, III: 15.

Ій當臨時政府最终宣佈在】2月12日舉行立憲會議選舉的時候，蘇維埃中很多人都 

風取消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但是在布爾什維克的影響下，它沒有被取澹，而 

是把議程改為起草立憲會議的立法建議。

243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gpda^ V: 109; Novaia zhizn\ October 18,1917:3.

軍事革命委員會選舉產生了五人領導集體（三名布爾什維克和兩名左派社會革命 

黛人）＞ 並聲稱擁有對衞戍部隊的管轄權° Chugaev, Petrogradskii voenno-mohutsionrrji 

如,1:63.

245 Sukhanov, Zapiski9 VII: 91; Volkogonov, Trotsky, 88.

246 Chugaev, Petrogradskii voenno-revoliutsionnyi komiMt I： 84, 86; Ditetrich Geyer, "The 

Bolshevik Insurrection in Petrograd»** 載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64-79.

247托洛茨基對這群人也講了話，他證實了斯大林的説法，指出加強力量或採取守勢 771

可以保障大會開幕。可以推測，屆時表決通過「全部政權歸蘇维埃攏輕而易 

舉e Rabinowitch, Bobheviks Come To Power, 252-4; 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Petrograd Ganison and the Bolshevik Seizure of Power/ 載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72-91.後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聲稱，採取守勢是一植偽裝。Rnskii,。

I^nine, 69; Mints» Dokummty velikoiproletankoi revoliutsiia I： 3 （Stalin）.

248「必須以新的工農政府來代替目前的地主資本家政府门斯大林被沒收的社論指出＞ 

г……如果你們大家都同心協力、堅定不移地行動起來，那末誰也不敢抗拒人民的 

意志dSochineniia, 111:390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72、373頁。）.另見 

膈;Oaober 25,1917:2;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325-6; Izvestiia, October 25,1917： 7.

249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iian Revolution, III: 121.另見 Stankcvich, \bspominaniia, 258.

Ю月17日，內務部長報吿説 ＞ 他手下有足夠多的可靠的部隊，可以擊退任何暴 

動，儘管JS不足以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鉞壓左翼分子。10月21日夜裏，克倫 

斯基向最高總司令杜鶴寧將軍保證，他仍會岀來，到莫吉廖夫與他會面，不會因 

為СІЙ心騷亂' 叛亂之類的事情J而被嚇住°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II: 1744.但他當時其實已级很緊張了。「我唯一希里的是 

（布爾什维克〕會露面，好讓我把他們鎮壓下去」，克倫斯基對英國大使布坎南 

説。Buchanan, My Mission to Russia^ II: 201.在被宣佈為「彼得格勒蘇维埃節」的10 

月22日那天的群眾集會期間，蘇漢諾夫發現「有一種近乎狂喜的氣氛］。 

Sukhanov, Russian Revolution, II: 584.

N「М.克倫斯基政府在布爾什維克起義之前就垮掉了，」《曼徹斯特商報〉的記者説 

得很對，「因為在國內沒有人支持它® J М. Philips Price, Manchester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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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0, 1917,轉載於 Price and Rose» Dispatches from the Revolution. 88 J 歹彈和 

托洛茨基那麼輕易地就推翻了克倫斯基最後一屆聯合政府，暴露出該政府本質上 

的無能。這種無能的程度在當時即便是消息靈通人士也非常驚訝d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870 （引用了纳博科夫的話 > 未註明岀處）.

251 Reed, Ten Days [1919], 73; Wide, Red Guards and VSbrkm Militias, 196-207.

252 Daniels, Red October, 166; MStavka 25-26 oktiabria 1917 g."

253市裏的衞戍部隊有16萬人，駐紮在郊區的還有8.5萬人。蘇漠諾夫估計市裏參加 

起義的最多十分之一 »而且「很可能更少」0 Sukhanov,Zapiski,VII: 161;Solov'ev, 

aSamoderzhavic i dvorianskii vopro$>" 77; Erykalov» Oktiabnkoe vooruzhennoe vosaanit, 

435.
254 Md'gimov, Kak bolshevikizakhvatili vlast\ 87-9-從彼得保羅要塞發射了大约30松给 

彈 > 有2枚擊中目標（其中1枚擊中了檐口）。沒有人受傷，更別説在炮擊畅打 

死 °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V: 189.

255 Milukov, htoriia, III: 256.

256 Lutovino^ Likvidatiiiia miatezha Kerenskogo-Krasnogp9 7-

257 Erykalov, Oktiabrskoe vooruzhainoe vosstanie, 435;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me to Pqwct. 
305.切列米索夫將軍在10月14日那天發佈過一道命令 > 暗示會把彼得格勒融 

部隊調往前■線о

258 Rakh'ia, uPoslednoe podpolc Vhdimira H'icha," 89—90; Rakh*ia, “Moi predokthbrsidei 

posleoktiabr'skie vstrcchi s Leninym," 35・6; Daniels, R^d October^ 15S-6H Rabinowitcb,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t 266.

259 Kotel'nikov, Vtoroi vrerossiiskii snezd sovetov9 144-53.

260 КогеГпікоѵ,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4, 34-5; Sukhanov, Zapi$kit VII: 198-9, 

Mstislavskii, Piatfdnei9 72; M^islavskii, Five Daysf 125-
261 Sukhanov, Zapiski^ VII: 203;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311 （引用了依 

漢諾夫的話）.

262 Nikolaevskii, uStranitsy proshlogo,"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July-Augusc 1958:150.馬爾 

托夫碰到的那名布爾什维克是伊萬•阿庫洛夫（Ivan Akulov）。

263 Park, Bolshevism in Turkestan^ 12-3; Khalid, ^Tashkent 1917,” 279; Stalin, uVsia vht' 

sovetam!" Rabochii put\ September 17, 1917,載於 Sochineniia, III: 297-99, Blank, 

aG）ntested Terrain."

264 Daniels, Nd October, 226; \C^deF Russian Revolution^ 302-3.

265「我們離開了，既不知道去哪兒，也不知道為甚麼门蘇漢諾夫在幾年後削 

「結果把我們自己與蘇維埃分割開來並和反革命分子攪在一起 > 敗壞和眨低了我 

們在群眾眼中的聲譽和人格……而且因為離開 > 我們讓布爾什維克完全放聞了 

手腳並徹底掌控了局勢。」Sukhanov, Zapi$kit VII: 219-20.另見Schapiro,Oripmc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65], 66-8.退出大會的人成立了一個「挽救祖國和革命委 

員會」，但不具備蘇維埃那極巨大的吸引力。ЮЛ 29日，他們指揮的士官生轴 

了電話局、國家銀行和阿斯托利亞飯店，然後又準備攻打斯莫爾尼宮.但軍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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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黄員會重新奪回了所有這些據點，沒費多大力氣就打散了士官生8血 

如：October 30,1917： 3.

多少代表離開會場，歷史上並沒有留下這方面的精確記锐。Kotefnikov, 

Vwwi vscmnifkii s\zd sovetov^ 53-4; Browder and Kerensky, Russian Provisional 

Geimmen^ III: 1797-8;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 1-2.起義前夕 > 盧那察爾斯基曽與 

ЙІ米涅夫以及季諾維也夫一道撰文反對起義。

1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nezdsovetov^ 164-5; Izvestiia^ October 26, 1917: 5-6, 

October 27:4, October 28: 4; Rabinowitch, Bobheviks Come to Power, 273-304; Danids, 

&/0r航饥187-96.雖然大部分教科書都説被捕的地點是在內閣會議室(河袒的 

璀石大觀 > 但政府的部長們當時已經轉移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人餐應 > 那 

夏正對着內院。M. Levi% uPoslednie chasy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v 1917g“”Krasnyi 

Mwt 19331 no. 56:136-8 (R I. Palchinsky notes).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269-92; A Peoples Tragedy. 485-95.约翰・ 

里德和他的妻子露易絲,布賴恩特(Louise Bryant)以及艾伯特-里斯•威廉姆斯 

(Albert Rhys Williams)剛好走進冬宮，希望採訪克倫斯基，但溜逢了一圈之後又 

調了 >當時赤衞隊員就在外面；最後，赤衞隊員們從窗子和沒有上鎖的大門進 

去了。參見Delo naroda^ October 29,1917:1-2 (S. L Maslov).

洲 Trotsky, Stalin, 228-34; Radzinsky, Stalin, 115-19.

CO列寧在1917年4月到達芬蘭車站時戴的是一頂很考究的帽子(從他中途在斯德哥  

藤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來)。Nikolai I. Podvoiskii, ttV I. Lenin v 1917»"htoMii 

1956. no. 6:111-32 (at 115).

271 Recd, Ten Days [1919] t 125—7; Koc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zd sovetovt 59, 165-6; 

Adeev,Revoliutsiia 1917goda.Nz 179-80; Izvestiia, Oaober26,1917:7.列寧(在托洛 

茨基之後)也出現在10月25日凌晨2:35左右由彼得格勒蘇維埃召開的並行會議 

上・

272 Volkogonov, Lenin: Ufi and Legacy, xxxvi (引自 Obsbchee deb [Paris], February 21» 1921).

m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xxxvi,(引自 Velikii Lenin [Moscow» 1982]), *7.

274 КоіеГпікоѵ,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15-21» 59-68. 772

275 Kotel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snezdsovetovt 22.

276 Sukhanov, Zapi$kit ПІ: 361.

277 Kocd'nikoV) Vtoro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25-30, 82-7.

278 McCauley, Russian Revolution^ 282-3> translation of K. G. Idman, Maame itscnaistymiscn 

wsilta (Porvoo-Helsiniki, 1953),216.

279 Fiilop-Miller,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hm [1927], 29.羅伯特•瑟维斯認為 1 列寧 

П917年〔在俄國國內〕並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但他的出名IS局限於俄國的 

地下改治集團」° Service, L^nin, I： 1.

ИО 1917年9月»剛剛擔任司法部長的帕維爾•馬良托維(PavelMalyanwvich >孟 

什维克)給各省的檢察官簽若了一道命令，表示緝拿列寧的逮捕令仍然有效。他 

在1940年1月21日列寧忌日那天被槍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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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關於「天才的革命家」列寧，參見Schapiro, “Lenin after Fifty "Years," 8.

282「即使1917年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仍然會發生一只要列寧在那裹負責指彈 

就行了，」1935年3月底，托洛茨基在日記中説，「要是列寧和我都不在彼熊， 

根本不會有十月革命。」Troakys Diary in Exile [1963], 53-4.

283 Bolshevik Propaganda: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it, 

790； Hard, Raymond Robins Own Story、52.

284 liters, Rosa Luxemburg Speaks, 367.

285 Brinton, Anatomy of Revolution  .不過，布林頓提岀的激進化過程--- 终過了三值信

段(充滿光明、兩極對立 ' 激進化)——最後以反革命(「熱月政變吿终・

286 Lyttelton, Seizure of Power, 86.

287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Атту, II： xv.在臨時政府存在的飽受煎熬的八值 

月中，俄國發生了一千多次罷工，遠遠超過君主制垮台前的罷工次數：1917年3 

月有4.1萬名工人；7月是38.4萬名工人；9月是96.5萬名工人；而10月是44.1宫 

名工人° Orlovsky, “Russia in War and Revolution,n 244.但是»罷工沒有推翻臨時放 

府，就像它們沒有推翻君主制一樣。

288 Maklakov, **The Agrarian Problem."

289 "Olcruzhili Mia Tel'tsy Mnozi cuchny," Rabochiiput\ October 20, 1917,轉數於 

Sochineniia, III: 383-69.

290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07 (October 20, 1917).

291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211. Г 我和加米涅夫在軍事革命委員會 

的辦公室一起度過了 10月25日那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夜，我在電話裏回答問题並 

發佈命令。」托洛茨基還説：「對於斯大林在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日子究竟發揮了 

甚麼作用的問題,我簡直無法回答。」Trotskii, Stalinskaia shkolafalsifitkatsH, 26.就 

連斯大林的親友對他的評價也不高。「在那些日子理，」費奧多爾•阿利盧耶夫 

寫道——他幾次目睹斯大林在他家裏打瞌睡，「斯大林同志只是在地下政治關 

中與他有接觸的小圈子裏才真的有人認識。」RGASPI, £ 558, op. 4, d, 668,1.30(E

S. Alliluev, “V Moskve [Vstrecha s t. Stalinym],"未註明日期的打字稿).所有在十月 

革命時衝在前線的布爾什維克重要人物，比如拉斯科爾尼科夫-倍賓科 

(Dybenko)、波德沃伊斯基(Podvoisky)、克雷連柯，後來都被斯大林政Ю害 

了。

292「斯大林實在是不適合1917年那極紛亂的大眾政治」，斯大林1905年在奇阿目也 

的經歷表明，塔克的這個説法是站不住腳的。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J 78.

293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M 204.立憲會議於 1918 年 1 月解散之後，薩吉 

拉施維里心灰意冷，離開彼得格勒回到了梯弗利斯。

294 Kotelnikov, Vtoroivseroisiiskiis'ezdsovetov, 90, 174-5.名單很可能是加米涅夫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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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 1918：逹達主義和列寧

I Motherwell, Dada Painters and Poets, 78-9, 81.

I Ahlkov, Reminiscences； Mal'kov, Zapiski.

J米留可夫垠説「經驗表明這桢輕率的自信是一個嚴重的錯誤」。Miliukov，血沥 

iwWJ/iii： 179.約翰•里德寫道，「也許除了列寧、托洛茨基•彼得堡工人和比 

韻攫的士兵，沒人能想到布爾什維克掌權的時間會超過三天」。Reed,肉如j 

119191.117.

I成更喜歡列寧這個公開的敵人而不是克倫斯基這隻披着羊皮的狼」，1917年10 

月 31 日，有位官員寫道 ° Nielsen and Weil, Russkaia revoliutsiiaglazamiPttrop<ulskogo 

Amomika,l\.克倫斯基指責這類人是「右翼的布爾什維克分子」。

J Trotsky. On Lenin, 114; Miliutin, О Lentne, 4-5; Rigby, Lenini Government, 23.

6 Figes, "Failure of February* Men."另見切爾諾夫言辭激烈的評論，Chernov, Great 

Rusian Revolution, 256-7.

7 1918年，儒略曆要比格里高利曆晚13天；俄國的1918年1月31日星期三之後便 

是2月14日星期四。因此，二月革命的紀念日是3月13日（至少要珈927年，此 

後官方的二月革命紀念活動就停止了），十月革命的紀念日是11月7日。正教聖 

経節變成了I月7日。

8 Larin, "Ukolybdi," 16-7; Stanislaw Pestkowski, **Ob oktiabr'skikh dniakh v Pitere," 

Pnletankaia revoliutsiia, 1922, no. 10: 99-100; Mal'kov, Zapiski [1967], 42-7; Chugaev, 

Ptrngradskii vomno-revoliutsionnyi komitet, I: 485.

3 GlShat1 let! VI. Ltninym, 10-3.列寧有一輛當時很先進的六缸I■德洛內一貝爾 

継爾」70型豪華幡車•它原先是為尼古拉二世買的。

10 Knipsloia, "Lenin v 1917 godu,n Izvatiia, January 20, I960,轉載於 0Lenine, 54. №的 

道番話是在1934年説的。

II Iroshnikov,Sozdanie, 156-61.至於同時代人最好的描述 » 參見M.Latsis,Prolttarskaia 

nwhutiiia, 1925, no. 2: esp. 144.

12 1917年6月11日，彼得格勒蘇維埃成立過一個委員會，負責管理同烏克蘭拉建 

有關的事務（烏克蘭拉遠當時正在要求自治）。

1）原計割對於民族事務可能只打算設立一個「委貝會」，而不是一個正式的人民委 

貝部« Gorodetskii, Rozhdenie, 158.

M眞斯特科夫斯基用討好的口氣寫道，「列寧一天也離不開斯大林J • Petskowski, 

1 Vospominaniia о rabote v narkomnaste," 128.

15 Trocskii, Moia zhizn\ II; 62—4; Sukhanov, Zapiski, VII: 266; Zalkind, "NKLD. v 

semnadtsatom godu."另見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325.
16 kvtaiialsKKPSS, 1989, no. 5： 155 （1918年8月26日，給沃洛格達爾委的信）•據旌 

吉拉施维里推斷，斯大林想得到斯維爾德洛夫的位置，這是他從與斯大林過從息 

密的奧爾忠尼敗則那裏聽説的°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199.斯维爾 

從洛夫缠常代表窯的書記處外出開會，因此很少去斯莫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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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18年，列寧的收入是24,683.33盧布，其中9,683.33盧布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的 

773 工資，15,000盧布是稿費。這些錢都是邦契一布魯耶維奇經手的，他負責罷

黨的經費。RGASPI, £ 2» op. Ld. 11186,1.2（1919年9月 20 日）.

18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185-7; Sobranie uzakonenii i rasporiaiknh 

rabochego i kresfianskogo pravitefswa^ 1917, no. 1: 10-1; Goikhbarg [Hoichberg]t&fiMTwt 

zakonodaterstvo sovetskoi respubliki^ Goikhbarg, A Year in Soviet Ruffia； Trotskyi Mj lift. 341

19 Magerovsky, a7he People's Commissariat," I: 29-31.

20 Stanislaw Pecskowski, “Ob Oktiabfskikh dntakh v Pitcrc»" 104; Trotsky, Stalin^ 245.

21 Izvestiia. November 27, 1917: 6,佩斯特科夫斯基的銀行工作 > 是通過另一個M任高 

级職務的波蘭人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安排的。

22 Codrescu, Posthuman Dada Guide, 11.

23 Sandqvist, Dada East} Dickerman, DaJa.

24 Nielson and Boris, Russkaia revoliuuiia glazami Petrogradsk唧 chinovnika. 13 （1917 年 10 

月22日）.

25簡•格摧斯説得對：「蘇維埃國家的缔造者們早就發現，只要不讓他人染指成 

力就可以不斷增加 ° J Gross, “War as Social Revolution," 32.

26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65h 331» 338; Marx and Engek Stkcud 

Works.參見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350-1.作為列寧主義源頭之一的路易, Д 

古斯特•布朗基，整個巴黎公社時期都被關在監獄。

27 McLellan, Karl Marx: SeUcud Writings^ 592—4; Marx and Engels» The Civil WarhFn^ 

載於釦Мл/ Works. I: 473-545;以及 Marx and EngelSp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I965）t 

318-20（致庫格曼的兩封信，1871年4月12日和17日）.

28 Zagranichnaiagazeta, March 23, 1908.

29 Lenin, Colkcted V^）rkst XXIV: 170, n24.

30 Lenin, Collected VPorks. XXVII: 135.

31 Sakwa, “The Commune State in Moscow."

32吸rth, TheAUies. 159.臨時政府秘書長在被間到能否為克倫斯基提供一輛汽車甥 

俄國的時候»認為這是小偷為了偷車而耍弄的伎倆！ Suraev, “Begstvo Kerens就ol 

Medlin and Powers, V.D. Nabokov. 157-8.在皇村（及其無综電台）已经伸手可及朋 

候，克倫斯基15是被迫撤ІД到普斯科夫（北方戰線司令部），尼古拉二世就是莅f 

裏退位的。іо月30日，在彼得格勒附近的普爾科沃高地有過短暫的就鬥，破 

布爾什維克武裝被輕易打退了，克倫斯基再也沒能回到彼得格勒。

33 R N. Krasnov, “Na vnutrennom fronte,° 載於 Gcssc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I: US- 

51;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340-3; Daniels, Red October, 205-6.

34 Novaia zhizn Oaober 30, 1917: 3.

35 Izvestiia. Bovember 3, 1917: 5; Kerensky, Russia and Historys Turning Point, 443-6.

36 Novaia zhizn^ October 30» 1917: 3; Delo naroda^ Ocotber 30, 1917: 2; Izvatiia, Oaober 

30> 1917: 2; Williams, 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19-49.另見 Recd, Th Djji 

[1919, 193-207;以及 Gindin, Kak bolsheviki ovladeli gosudantvennym bank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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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yshev, Oborona Petrograda.

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257-8.

Nwaia zhizn\ October 30, 1917: 2; Keep, Debate on Soviet Power, 44-5; Vbmpc, Dni 

ehiabrskoi revoliutsii i z/jeleznodorozhniki^ 10.

fawfjw. October 31, 1917: 7-8;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卽da, VI: 23,45.

Protokofy TientraPnogo komiteta RSDRP(b) (Moscow: Politcheskaia litcratura, 1958), 122- 

3.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 127-8.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野da、IV: 22-3; Protokoly Tientralnogp komiteta RSDRP(b)t 271- 

2>nl56; Vbmpe, Dni aktiabrskoi revoUutsii izheleznodorozhniki.另見Abramovitch,Soviet 

Rtwlutian.

Rabochiiisoldat9 November 1, 1917.另見Deb naroda^ October 31» 1917:2.

1927年公佈的會議記錄刪掉了表揚托洛茨基的那段內容：P”uyi岫加i 

PctfrburpkiikomitetboVshevikov.托洛茨基拍照複製了 1917年II月1日布爾什维克 

彼得堡委員會的會議記錄。BiulUten oppozitsii91929, no. 7:30-2,

Peterburpkii komitetRSDRP(b) v 1917g。血,546.年輕的莫洛托夫也支持強硬路線(第 

544Ж)о

"Zasedanie TsK 1 noiabria 1917 g・," Protokoly tsenttalnogp komiteta RSDRP (b), 124-30.
斯大林不在與會者名單上。

Protokofy Tsentmlnogp komiteta RSDRP (b)f 272» nl62; Protokoly zasedanii V711K.

Oktiabrskoe vosnanie v Moskve: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Gosizdat moskovskoe 

otddenic, 1922), 97-8,轉載於' Bunyan and Fish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79; Pipes, 

如 Revolution^ 501-3; Koenker, Moscow Wbrkm^ 332-4; Pethybridge, Spread of the 

如Him Revolution. 198.另見 Sovety v Oktiabre, 31-86; Melgunov, Kak bol$heviki 

zakhvlatili vlast\ 277-382; Nikolai N. Ovsiannikov (ed.); Ignat'ev, Oktiabr* 1917 goJa\ 

Grunc, Moskva ch. 6.

Protokoly TsentraCnogo komiteta RSDRP (b). 133-4;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t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 138-40; Lenin vpcrvye mesiatsy sovetskoi vlastit 46. 

Perepiska sekretariata TsKRSDRP(b)l II: 27-

kvestiia^ November 4, 1917;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t VI: 423-4; Protokoly 

Tstntmlnogo komiteta RSDRP(b), 133-7; Prok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7, no. 8-9:321-51, 

no. 10： 246-98, no. 11: 202-14; 1928, no. 2: 132-69.
Dtkrety Sovetskoi vlasti^ I: 20.

Keep, Debate m Soviet Power、86; Rabinowicch, Bolsheviks in Power、4S-9.對表決囈程略 

做不同的描述可見於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524-5.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以 146; The Bobheviks and the Oaob^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 151-2; Bonch-Bruevich, Na boevykh postakh. 164; Novaia 

泌物;November 9, 1917.

Stcklov, Bortsy za sotsializm^ II: 400-1; Paustovsky, Story of a Life, 529, Trotskii» 

S^™^VIII：254.斯維爾徳洛夫有框自己做出決定，但他级常徴求列寧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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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 Iroshnik。％ Predscdatel soveta narodnykh komissarov V. I. UVianov (Lenin). 57 (引自帕 

紐什金〔Paniushkin〕未發表的回憶錄).

56關於任命格里戈里-皮達可夫為新政府首腦的傳言，參見Pravda, December 15, 

1923, December 16» 1923» and January 3, 1924;以及 Biulleten9 oppozitsii, АрЛ 1938.no. 

65： IM.

57 Raleigh, Revolution on the 协如，319.

58 VIIekstrennyi fezdRKP(b), mart 1918goda. 6.蘇聯的编輯們加了一條註釋，認為斯 

維爾徳洛夫的確切陳述「不嚴密」(第359頁)。

59 Fd'shtinskii, Bolsheviki i levye aery.

60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91: 24-5.

61 Berlin and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4.另見 Sorokin, Leaves from a Russian Diary, 105-

6.

62 Dela naroda, November 25» 1917: 4.

63 Izvestiia^ Oaober 28, 1917: 2; Bunyan and Fisher, Bohhevik Revolution 220.

64 Irocskii, О Lenine^ 102.

65 Holquist, Making Witr, 130-1.

66 О)коп, Moscow. 103 (季霍米羅夫，《消息報>1918年4月30日).

67 McLella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592-4.另見 V・ I. Lenin, "Lessons of the 

Commune," Zagranichnaia gazetat March 23, 1908.

68「對於我們部門的工作人員，」某財政官員記載説，「斯莫爾尼的布爾什维克始终 

774 以禮相待，只是在一無所獲的時候，他們才發出威脅 > 説要是我們不交岀1,500

萬現金，他們就奪取國家銀行，〔砸開金庫，〕要多少拿多少。」財政部人員(在 

莫伊卡河畔)繼績罷工 ° Nielsen and Weil, Russkaia revoliutsiia glazami Petrogradsko^ 

chinovnika9 14-5 (October 25, 1917), 23 (November 6» 1917).

69 Bunyan and Fisher, Bohhevik Revolution^ 225-31； Vlast9 $ovetov9 1919» no 11: 5； Trotskii, 

uVbspominaniia ob oktiabr'skom pcrcvororc"; Trotsky; My Lifi9 293.

70 Denezhnoe obrashchenie i kreditnaia sistema Soiuza SSR za 20 虹,1-2; Morozov, SozJaniei 

ukreplcnie sovietskogp gpsudantsvennogp apparatat 52; Novaia zhiznl November 16, 1917; 

Ekonomicheskaiazhizn, November69 1918: 2-3 (V Obolcnsky-Osinsky),明仁斯基的頭 

銜有時被説成是財政部「臨時」或「代理」人民委員。名義上的人民委員是斯克爾 

佐夫一斯捷潘諾夫(Skoraov-Stepanov)。布爾什維克果真設法得到財政部官員和 

金庫主管(R M.特疑希莫夫斯基〔R M. Trokhimovsky))的配合。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2, no. 10: 62-3; Iroshnikov, Sozdanie^ 195.

71 Larsons, Im Sowyet-Labyrinth^ 61-6.

72 Nielsen and Weil, Russkaia revoliutsiia gkizami Petrogradskogp chinovnika9 40 (December 

29 and31> 19】7)・人民委員會頒佈法令»要求從1918年1月11日起中止此趙支付 

業務。Obzorfinansogp zakonodaulstva, 1917-1921, gg. (Petrograd, 1921), 15.

73 Schwittau, Revoliutsiia i narodnoe khoziaistv, 337； Diachenko, Istoriia finansov SSSR, 24- 

7； Svoboda Rossi，April 19, 1918: 5； Katzencllenbaum»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55- 

1938.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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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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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Bunyan and Fihser, Bolshevik Revolution^ 607-9;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III： 32-3.

1909至1913年 > 每年的債息已高達3.45億盧布，到1918年，價息更是由於新的 

巨額戰時債務而呈現爆炸式增長о Dohan, ^ForeignTrade/ 218.

俄星斯國家銀行(1891)壟斷了貨幣發行權。1917年11月的黃金儲備總最達12.6 

億盧布 ° Atlas, Ocherki po istorii denezhnogo obrashchenita, 16-8; Carr, Bohhevik 

Revolution, II: 133-7.

Lenin, Collected Works, XLII: 64. 1918年2月，列寧估計國家支岀有280億盧布，而 

收入是80億盧布.因為沒有人交税。理XXXV:326~7,331.很快，布爾什維克 

又開始擔心-可以輕易獲得的紙幣會為反革命提供經費。爪泌,April 19,1918. 

明仁斯基在財政部門工作的時間很短；直到1918年4月，他是在契卡任職。 

Owen,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Brutzkus, ^ierussischeAgrarrevolution."人們把在烏克蘭這個春活了數千葛人的大 

糧倉發生的農民革命比作旋風о Arthur Adams, aIhe Great Ukrainian Jacquerie,”載 

於 Hunczak» The Ukraine, 247-70.

Pi^cs, Russian Revolution^ 718-9.另見 Channon, "The Bolsheviks and the Peasantry." 

反過來'通貨膨脹很快使他們放在國家儲蓄銀行或是埋在小屋附近地裏的存款蔼 

然無存 ° Pipes, Ruuian Revolution^ 719-21.

Atkinson, End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185.

No藏蛔,December 31,1917:2 (Kolegacv).臨時政府中的自由派認為，維克托• 

切爾諾夫 > 社會革命黨領袖兼臨時政府農業部長，是這場由奪取土地所引發的混 

亂的罪魁禍字'但在農村,切爾諾夫和社會革命黨卻因為反對立即重新分配土地 

而被視為?徒°地方上的社會革命黨人與黨的中央高層斷絕關係,但整醐並 

未因普獲得信任°切爾諾夫稱農民是「俄國政治史上的斯芬克斯」，但這種證法 

也邁合他自己° Chernov, RozhedniemoltutsionnoiЛЬип, 75.布爾什维克借盟的不只 

£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绸領。「我們得到了一份社會革命徵的地方自治纲気(我想 

這是他們在1905年制訂的)»於是就開始研究,制訂岀我們的地方自治纲領，形 

式上叩I者差不多」,莫斯科的一位布爾什維克在談到】917年春的時候回值説。 

Vbli% eVbknig Moskovskoi Dumy," 98,

I■没有哪部法律像土地法令那樣在那麼大的範圍廣而吿之J,邦契一布魯耶維奇 

回憶説。參見NdboevibbpoMtbZ%日昭這件事在前一年的邦契一布魯耶维奇 

回憶錄第一版(Fedcratsiia, 1930, 125-127)中並沒有提到。另見Pethybridge,凯以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54.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178.

Siegelbaum, u*Ihc 'Workers СгоирГас 155.

Gatrell, A Whole Empire diking.

Chugaev, Petrogradskii vaenno-moliutsionnyikomitet. 11: 111.

「淹死的人被抬岀酒窖•在冬宫廣埸上堆成幾排• J Antonov-Ovseenko, Zaptsh о

grazhdanskoi voinet I: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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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Izvatiia, December 6, 1917; Bonch-Bruevich, Na boevykhpostakh, 191.邦契一布独耶 

維奇IS聽説偽裝的敵人正在儔備武器 ' 偽造證件，他為此實施了緊急壇捕. 

Zubov, E E. Dzerzhinskii, 161.

90 Iroshnikov, Sozdanie, 96, 201. 214-5； Z. Scrcbrianskii, “Sabotazh i sozdanic novogo 

gosudarstvennogo apparata," 8-11.

91 GARE f 130, op. l,d. 1,1. 29-30, 30 ob; Izvestiia, December 10, 1917;Isvigun, V. I. Lenin 

i [1975], 34, nl; Belov, Iz istorii Vserossii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72-9; Kramyi 

arkhiv, 1924, no. 5： xiv-xv； PSS, XXXV: 156-8; Pogranichnye voiska SSSR 1918-1928,67; 

Chugaev, Petrogradskii voenno-revoliutsionnyi komitet, Ш： 663-4; Latsis, Cbrezvychainyt 

komissii, 7-8； Vladimir Bonch-Bruevich, “Как organiuovalas VChK," Ogonek, 1927, no. 3, 

轉載於 Vospominania о Lenine, 134-9 (ai 137), UM 充版見招 M boevykhpostakh, 193-203 

(at 198-9)； Carr, “Origins and Status."人民委員會對捷爾任斯基報吿的討論在後來公 

佈時被説成是「法令J (並作 了改動)：Belov, Iz istorii Vserossiii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78-9.另凫 ProletaTzhaia revoliutnia, 1924, no. 10 (33): 5-6 (Pctcrss)及 1926, no. 9 

(58): 82-3 (Vicictis);以灰 Prauda, December 18, 1927: 2.列寧給捷爾任斯基的便條 ， 

參見PSS, XXXV: 156-8;lsvigun, V. I. Lenin i VC抓"[1975], 37, and [1987], 19, 22(譯 

註：《列寧全集》第33卷，Ж 157-159頁。)•「無產階级雅各賓派」這個説法見於 

Zubov, F. E. Dzerzhimkii, 162,在早期的版本中叫「革命的雅各賓派」，參見用治 

Edmundovich Dzerzhinskii: kratkaia biografiia, 2nd cd. (Moscow: OGI乙 1942), 53.儆格來 

説，契卡是取代了握有實權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交接是在1917年12月5日突然完 

成的。Rigby, “The First Proletarian Government"; Pietsch, Revolution und Stoat, 44-66.有 

一秘觀黠認為，列寧匆忙成立契卡，是因為他擔心已經同意加入政府的左派社會 

革命黨人會堅持溫和路级。這耗觀點同列寧允許左派社會革命煮人加入契卡部務 

委員會的事實相矛盾。Latsis, Otchet VChK za chetyre goda ее deiatelnosti, 20 dekabria 

1917-20 dekabria 1921 g. Moscow: VChK, 1922, 8.1: 8; Rabinowitch, Bobheviks in Power, 

81-7,103.但參考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536-7.

92 RGASPI, f 76, op. 2, d. 270,1.32-33.

775 93挫敗竈工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査封彼得格勒市杜馬，後者在政變中倖存下來並充當

了一個集合點。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J： 91.

94 Peters,uVospominaniia о rabotc VChK," 10.臨時政府辦成的少數事情之一就是成立 

了一個機搆•披露有關保安處骯髒把戲的秘密檔案，既有系統性又聳人慝四. 

Osorgin, Okhrannoe otdelenie i ego sekrety ； Avrckh, **Chrczvychainaia sledstvennaia 

komissiia vremennogo pravitd'stva; Peregudova, "Deitel'nosi komissii Vremennogo 

pravtiiel'stva i sovecskikh arkhivov Ruud and Stepanov, Fontanka 16, 315—21.警方的 

檔案遭到暴動人員的洗劫和焚毁；有些保安處高级官員在離任時為了抹掉婀不 

力和其他方面的許多痕跡，把自己的檔案帶走了。不過，這個由穆拉維約夫(他 

以前被保安處稱作「蒼蠅」)主持的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後來以GARF,f. 1647 

(Avrekh, “Chrezvychainia slcdstvennaia komissiia")為基礎，出版了七卷(1927)； 

Zhilinslcii, Organizatsiia izhizn okhrannago otdeleniia, 4-6.巴黎分部的檔案原來以為 

是被沙俄駐法大使銷毀了，但在1957年又找到了(現藏於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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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捷爾任斯基解釋説，「既包括我們的政治對手，也包括所 

有的强盜 ' 竊賊 ' 投機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 iNovaiazhizn,June9,1918:4.

% Klcment'ev, VBolshevitskoiMoskve, 53.克列緬季耶夫(Klcmcnfev) » 俄星斯帝国馋 

箪的炮兵軍官，之所以出現在莫斯科，或許是因為科爾尼洛夫將軍；那些Ж 

科爾尼洛夫有聯緊的人曾命令克列緬季耶夫和一名上校(佩爾胡J趺(Perkhurov)) 

傘備在莫斯科纽織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但克列缅季耶夫説沒有人理睬他№

97 Bunyan, Intervention, 229 (譯自 Ezhedelnik chrezvychainoi komhsii, 1918, no. 4:29-30).

98 Leggett, The Cheka, 56.

99從職業抱負——沒收者希望能更好地管理那些財產，進而出人頭地——務食婪 

(I■有時候作為競爭對手的工廠主會帶着必要的禮物特意拜訪國民级濟邕時委員 

會D -「國有化」(掠奪，不要以為是國家控制)的動機是多樣的。Gosen,M枷 

russkoi revoliutsii, VI: 310-1 (Gurovich).

100 1918年1月1日，列寧在彼得格勒的夭使長米哈伊爾騎術學校(ArchangelMichael 

RidingAcademy)對穿着五顏六色的衣服 '即將開赴前综的「社會主義軍隊顶表 

満請之後，乘車返回斯莫爾尼。「他們的車剛走了幾碼(编註：1碼約0.9米)，就 

遭到來自後面的機槍掃射。」《真理報〉後來報道説。車內的瑞士社會主義者弗里 

茨•普拉滕(Fritz Placten)—他是德國人為布爾什維克提供繩費的中間人，也是 

張羅將列寧用鉛封列車送回俄國的组織者——把列寧的頭摆低；據説普拉藤的 

一隻手被子彈擦破了。如妬,January3, 1918, January 14,1925(由於採用了新的 

曆法，這一事件的週年紀念日就晚了 13天，成了 1月14日),January21,1926; 

Zinoviev, aPiac* let," manuscript, RGASPI, £ 324, op. 1, d. 267,1.1-7,見於Vb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14; Bonch-Bruevich, Tripokushmiie naV.L 

Lenina, 3-77; Sovetskaia Rossiia, January 3,1963;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229. 

要到多年之後，列寧那天發表的講話才得以公開(《真理報> * 1W9年1月17 

H)。域不能確定此次暗殺事件的幕後主使是誰。(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報紙曲 

先披露了這一事件，同時暗示這是布爾什維克策劃的，目的是嫁ІЙ於社會革命箱 

人，但此次暗殺也有可能是右派社會革命驚人策劃，由其他人笨拙地實施的。

101 IzistoriiVChK,95-6.
102 Rabinowitch, Bolsheviki in Power, 97 (引自 GARE f. 130, op. 2, d. 1098,1.8), 97 (引自 

IsA FSB RE E 1, op. 2, d. 25,1. 1: repon of Ivan Polukarov).
103就在10月25日政變之後，列寧手下能幹的弗拉基米爾•邦契一布魯耶维奇到勇 

麗宮會見了已經停止並轉的臨時政府的秘書長弗拉基米爾•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未來的小説家的父親)，後者曾經協助起草了不光彩的臨時政府成立 

文件，即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的「退位J宣言。「他像老朋友一樣向我問 

好，甌得特別禮貌，」纳博科夫寫道，並I■想讓我相信，即使布爾什維克常局的 

基礎不比臨時政府的基礎更合法，起碼也是同樣地合法J ° WrgilD. Medlin and 

Sceven L Powers (cds.), V. D. Nabokov and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6), 17Q-2.另見Izvestiia, Ocobcr 28» 1917:2.

104列寧起初也想過把選舉延期。Irotsky.i^HO.至於證實ig舉會在11月12至14 

日如期舉行的 1917 年 10月 27 日的法令 > Deknty Sovetikoi vlasti.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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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roshlomu, 365.維什尼亞克(Vishniak，生於1883年)是立憲會議的書記，他 

勇敢地記下了會議內容；他試圖與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結果被關進了基輔的監 

獄，並於1919年移居巴黎。

倣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177-8,引自 Arkhiv INO OGPU, 17 458, vol. II: 

215-
[力I■我們要召集立憲會議嗎？」負責監督會議的莫伊謝伊•烏里茨基問道。「是的。 

我們會解散它嗎？也許吧；那要看情況。」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368.

І2б Volkogonov, Trotsky, 121 (§ Irotskii, Sochineniia, XVII/i: 201). 1917年 12月 19 0 » 

托洛茨基想到 > 要用「無產階級革命的鐵的壓路機壓碎孟什維主義的脊樑」°那 

些人不但以前跟托洛茨基是一派，還同為社會民主黨的夥伴。Volkogonov, Trotsky, 

78.
127拉德基認為，考慮到社會革命黨的軟弱性，立憲會議「本來會自行失敗」° 

Radkey, SickU Under the Hammer, 466.
128總共或許有1萬人的幾個近衞團保證説，如果要求他們帶着武器參加會議，那他 

們會照做，但社會革命黨的領導層不想用武力來保衞立憲會議。社會革命黨中 

央委員會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査武力保衛立憲會議的事情。B.F. 

Sokolov, “Zashchita vserossiiskogo uchreditel'nogo sobraniia,"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wo/шйпХІІІ: 5-70 (at 41-4), 50,60-1;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380-4; 

Istochnik, 1995, 1: 25-40; Rabinowicch, Bolsheviks in Power, 95 (引自 Sokolov and 

BakhmetefF Archive, Zenzinov Collection, SR Central Committee protocok, pp. 18-9). 

可是在後來有位社會革命黨人聲稱，「在1月5日那天，沒有動用武力的企圖，不 

是因為我們不想，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實力。」如泌,June 15,1922 (Likhach).孟什 

維克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專橫也沒有多少辦法。立憲會議召開前不久，在有大約 

100名代表參加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孟什維克代表大會上，尤利•馬爾托夫提 

出一項決議(它得到多數代表的支持)，準確地把布爾什維主義定義為「永久的無 

政府狀態的體制」。但馬爾托夫自己的立場也很難站得住腳：他敦促孟什維克黨 

人追求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聯合，這當然也包括與布爾什維克聯合，儘管布爾什 

維克並不打算分享權力，儘管在馬爾托夫自己看來，在目前的歷史階段，真正的 

社會主義在俄國還行不通。他贊成正在進行中的剝奪資產階級財產的做法，認 

為工人會設法幫助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階段。Burbank, InteUigentsia and 

Revolution, 13-6 (引自 Novyiluch, December3, 1917:4); Haimson, “TheMensheviks.”

129 Orlando Figes,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 

(Oxford: Clarendon, 1989), 40—69.
130 1918年1月9日，在莫斯科有多達2,000人舉行了遊行示威活動，至少有30人被 

踩踏致死或者受到槍擊。Pravda, January 22, 1918: 3,以及January 24, 1918: 3; 

血kovsky, It Happened in Moscow, 267-75; Colton, Moscow, 87 (引自 Tscntralnyi arkhiv 

obshchestvenno-poiiticheskoi istorii Moskvy [TsAOPlM], £ 3, op. 1, d. 46, L 296).

131 Vishniak, Dan proshlomu, 289; Gorkii, Nesvoevremmenye mysli I rassuzhdenii, 110-1； 

Mal'chevskii, Vserossiiskoe uchreditelnoe sobranie. Radkey, Sickle Under the Hammer,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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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Novittkaia, Uchreditelnoe sobranie,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123-5; Bailey,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8"; Avrich, Anarchist Portraits, 107-9.熱列茲 

尼亞科夫（Zhelznyakov）據説參加過「猛攻」冬宮的戰鬥。他在19】9年的內戰中被 

白軍的炮彈打死了，時年24歲。

132列寧寫過兩套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一套在會議解散之前，一套在解散之後。 

GARF, f.130, op. 1, d.7, I. 15-6.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1; 3a泌,January 12, 1917,轉載於Л5& XXXV: 162-6 （譯註：參見《列寧 

全集》第33卷，第163-167頁）•就像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謀算的那樣，左派社會 

革命黨人在人民委員會中獲得了幾個次要的委員職位之後，在保衛立憲會議方面 

明顯變得不那麼堅定了。

133 Keep, Debate on Soviet Power, 247.從 1917 年 12 月 24 日到 27 日，列寧曾短暫地去過 

附近的芬蘭度假（斯大林「替人民委員會主席」簽署了 12月27日關於將普梯洛夫 

工廠收歸國有的法令：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14）。不過，列寧不是在休息，而是在忙着寫束西。不管怎樣，參加立憲會議的 

布爾什維克代表們沒有通知就出現在芬蘭並且找回了列寧。

134 一同召開的有兩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一個是農民代表，一個是工人和士兵代 

表，兩者在1918年1月13日合併在一起。蘇维埃代表大會還重申了「各族人民的 

直到完全脱離俄羅斯的自決權丄。Tret" vserossiiskii $"ezdsovetov rabochikh, soklatskikh i 

krestunskikh deputatov （Petrograd, 1918）, 73.

135 Oldenbourg, Lecoup d'itat boUhiviste, 169-70, 173~4.當代表大會在第二天通過「和 

平法令J的時候，列寧重複了他的警吿：「戰爭不能用拒绝的辦法來結束，不能 

由單方面來结束° J （譯註：《列寧全集》第33卷，第12頁）КогсГпікоѵ, Vtoroi 

vserosiiskii s'ezdtovetov, 62.

136 Avdeev, Revoliuttiia 1917gpda, IV: 285-6; Kennan, Russia Leaves the Whr, 75-6.

137 Bunyan and Fisher, Bohhevik Revolution, 268-75.

138 Izvestiia, November 10, 1917,譯文見於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242-4; 

Iroshnikov, SozJanie, 166-7; DVPSSSR, J: 11—4.

139 部irth, The Alliei, 168.

140新的當局與軍隊的關係很怪誕，定被人稱「日內瓦人」（得名於他在革命前的流亡 

時期）的亞歷山大•伊利英（Alexander Ilin，生於1894年）看了出來一他被任命 

為新的陸軍人民委員部書記，看到過聖彼得堡莫伊卡理河畔沙皇陸軍部的豪華掰 

公室：「絲滑的家具，絲滑的壁紙，門窗都有療幕，各極鏡子，雕花的枝形吊燈 

和厚厚的地毯，腳踩在上面簡直會陷進去。」伊利英及其布爾什維克官貝同事， 

堅持吃「跟士兵們一樣的白菜湯」，以顫示其權力機構的「民主性質」。同時，伊 

利英谖回憶了克雷連柯衣自己的權威沒有得到承認時是怎樣發火的（「他歴個的 

矮小身形讓人感受到一植真正的威嚴」）。不過，追極専横跋扈並沒冇讓伊利英 

感到不安，儘管日常吃的都是「民主的」菜湯。「我們遇到的是謊言 ' 訓謗退有某 

種程度上拒絕承認我們的椎威。在這利I悄況下，」伊利英強調説，「保持堅定非 

常重要。不管怎麼説，只有權威確信自身的能力，並且通過自身的行為來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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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這種能力的時候，才會得到承認。」Win-Zhenevskii, Bolsheviki и vlasti\ ІГіп- 

Zhenevskii, Bolsheviks in Power,

]41 Bunyan and Fisher, Bobhevik Revolution, 23232, 264-8; Spiridovich, Istoriia bolshevizma

v Rossii, 406-7; Wildman, End of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t II: 380-401. 777

j42 Novaia zhizn\ December 13, 1917; Russkoe slovo^ December 6, 1917; Bunyan and Fisher,

Bobhevik Revolution^ 267-8; Masaryk, Making of a State, 163-4.杜鶴寧是在 1917年 11 

月3日才擔任代理最高總司令的，17天後被殺害。

143 Fischer, Germanys Aimst 477; Wildman,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II: 400-1; 

Sovetsko-Germanskie otnosheniia^ I： 108; Niessel, Le triomphe des bobcheviks. 187-8.

144 Pravda. November 15, 1917: 1;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258-9.另見 

Izvestiia, December 2-6 and December 9,1917;以及 Kamenev, Bor ba za mir,如果實現 

了「普遍和平」，德國承諾説會放棄比利時、法國北部、塞爾維亞、羅馬尼亞、 

波蘭、立陶宛和庫爾蘭。德國想以此來打消協約國繼續戰鬥進而解放這些地區 

的念頭。但這種承諾是不真誠的。Wheeler-Bennea, Forgotten Peace. 136.

145 RGASPI, £ 17, op. 109, d. 9, L 23.
146 Buchan, History of the Great IV: 135- Ш幾個師是在1917年底剛從西線調到里加

的。LudendorfE My War Метоітезу II: 34.
147 Freund, Unholy Alliancey 3.拉狄克把自己的奧地利護照一直留到1918年0

148 Ottokar, In the World Wbr [1920]> 246;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113.

149 托洛茨基對此的描述略有不同 5 參見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Brest-Litovsk.

5.

150 Sovetsko-germanskie otnosheniiat 1:194-6.

151米夏埃爾•蓋爾（Michael Geyer）令人信服地指出，通過內涵式（intensively >比如 

俄羅斯帝國和德國）而不是外延（extensively 3比如法國和英國，靠的是自己的 

殖民地以及來自美國的貸款）的辦法進行動員的社會，所承受的動盪和社會變化 

是最大的。Geyer, ulhe Militarization of Europe," 65-102.

152 Izvestiia^ March 2, 1922 （Ioffe）.

153 Proceeding of the Brest-Litovsk Peace Conference^ 82; Trotsky, My Lifet 311> 319-20; Trotsigs 

Lenin, 128.

154 Pavliuckenkov, KrestHanskii Brest, 22 （引自 GARF, £ 130, op. 2, d. 11J. 20:給人民委員 

會作報吿的是米哈伊爾•邦契一布魯耶維奇，他以前是沙皇軍官»現在負責紅 

軍總參謀部）。

155 Pravda^ February 24, J918: 2-3 （1 月 7 日宣佈 » 列寧的提綱）；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500-5; PSS, XXXV: 243-51;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139. 

來自全國各地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官員都在城腹 > 準備參加即將召開的蘇維埃代表 

大會，而列寧希望利用他們作為施加壓力的集團，於是就讓近50名省級黨的領 

導人參加了中央委員會的會議° Debo, Revolution andSurvival72-9^

156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9171;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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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koly, Isentral'nogp Komiteta RSDRP (b), 173.另見 &dinoi ekstrennyi snezd RKP (b), 

mart 1918goda, xxvi-xxvii;以及 Krupskaya, Reminiscences, 448.

PSS. XXXV: 253-4.

Pravda, January 17 and 18, 1918; Sochineniia, IV: 36—7.

Price, My Reminiscences, 224—5.

Protokoly Ti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174-80;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185. 1月】3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左 

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結果大多數人都贊成托洛茨基的辦 

法——「停止戰爭，不簽和約」(283)。

Wwgelin, “A High Price for Bread.”

Von КнЫтапп, Erinnerungen, 531.

就像霍夫曼解釋的，「困難是暫時的；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用武力支持〔拉 

達)»讓它重新建立起來」° Hoffmann, War Diaries, II： 216.

Fedyshyn, Germanys Drive to the East, 65-86.

Fischer, Germanys Aims.

Ioffe, Mimye peregovory v Brest-Litovske, I： 207—8; Proceedings of the Brest-Litovsk Peace 

Conference, 172—3; Hoffmann, War Diaries, II: 218—9; D. G. Fokkc, “Na tsene I za 

kulisami Brescskoi tragikomedii (memuary uchascnika),"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XX: 5-07 (ac 207); Wheeler Bennett, Forgotten Peace, 227—9; Freund, Unholy 

Alliance, 6; PSS, XXII： 555-8.

Tbtsky,浩瑚,386.「他多才多藝、有教養而且舉止優雅，心情好的時候很有魅 

力，」某個學者説起托洛茨基時評論道，「但他的態度通常都是傲慢易怒的，那時 

他就成了冷冰冰的火 ° J Wheeler-Bennett, Forgonen Peace, 152.

Il'in-Zhenevskii, Bolsheviks in Power, 21—2.

Ottokar, In the World War [1919], 328; Hoffinann, War Diaries, II: 219.由於和烏克蘭 

單獨締結了和約，奧匈帝國與俄國甚至都不再接壤。(波蘭人脱離了奧地利軍隊 

體系，開進了烏克蘭以收復「波蘭的」領土。)

Fischer, Germanys Aims, 501—5; Sovetsko-germanskie otnoshniia, I: 328.

Magnes, Russia and Germany, 109-123.

Nowak, DieAufeeichnungen, I: 187 (1918 年 2月 22 日的日記).

Khalid, uT!shkenc І917,и 279.

Chokaeiv, “Tiirkestan and the Soviet Regime,** 406.

Gordienko, Obrazovanie lurkestanskoi ASSR, 309—10.

Khalid, Politics of Cultural Rejorm, 273-4.該書利用了同時代突厥語報纸的報道 ' 

樣就糾正了薩法羅夫的説法。參見Safarov, КоІопіаГпдіа revoliutsiia, 64.

Pobeda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II: 27.

Park, Bolshevism in Turkestan, 15-22.

Khalid, Politics of Cultural Reform, 277.

Chokaciv, **Turkestan and the Soviet Regime： 408.



註釋：第七章 537

182 Chaikan, К istorii Rossiikoi revoliutsii^ 133.

183 Alekseenko^ Kokandskaia avtonomiia^ 58.

184 Etherton, In the Heart ofAsia^ 154.

185 PSS. XXXV: 245-254;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217-39.
186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206; Protokoly 

TsentraUnogp komiteta RSDRP (b) (Moscow: Politicheskaia litcratura, 1958), 171-2j 199, 

202-4, 212-3» 215-7; aDeiaternost* Tsentral nogo komiteta partii v dokumentakh 

(sobytiia i fekty), Izvestiia TiKKPSS> 1989> no. 4:142-4..
187 My Lifi, 382^4;Trotsky, If»/», 106-10.在 1918年3月黛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上，列寧透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約定。I■當時我們之間曾終約定：德國人不下最 

後通牒，我們就一直堅持下去，等他們下了最後通牒我們再讓步»JP5S,XXXVI: 

30 (譯註：《列寧全集》第 34 卷 > 第 27頁);Debo,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80.

188 Protokofy TsentraVnogp komiteta RSDRP (b), 204;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210-1; Sed moi ekstrennyi snezd RKP (b), mart 1918 

197—201; PSSt XXXV: 486-7; Deutscher, ProphetArmetk 383,390.贊成的有列寧、斯 

大林、斯維爾德洛夫、季諾維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爾加和托洛茨基；反對 

的有越飛、羅莫夫(Lomov)、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和捷爾任斯基。

189 Pravda^ February 20» 1918.

190 *Upton» Finnish Revolution^ 62—144.

191 理 XXXVI: 10.

192 Wheeler-Bennett, Forgottm Peace, 254.

193 Trotsky My Lifi^ 333.

194 Trotsky My Z狗 1930], 388-9.

195 Protokofy Tsentralngp komiteta RSDRP(b), 211-8； Pravda, February 24,1918; Proceedings

of 血 Brest-Litovsk Peace Conference, 176-7; 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255-7; 778

Debo,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142.

196 Protokofy Tsentralnogo komiteta RSDRP (b), 215; The Bob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entral Committee Minutes, 223; Pravda, February 24, 1918; PSS、XXXV: 369-70, 490； 

Volkogonov, Stalin：Politicheskii portret, I： 86; Volk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36.
'投棄權票的還有克列斯廷斯基、捷爾任斯基和越飛。布哈林投了反對票0

197 Pravda、February 26, 1918:3.

198 PSS, XXXV: 381; Rabinowitch, Bohheviks in Power, 172-8.

199索柯里尼柯夫宣稱：「這次帝國主義分子和軍國主義分子對贓無產階級革命的 

勝利.只是暫時的和短暫的勝利 ° J Proceeding of the Brest-Litovsk Peace Qmfermct,

180.

200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Evolution, 521-3; Wheeler-Bennert, Forgotten Peace, 308.

20】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275-6.在布爾什維克奪權之前,列事拒！0討論革 

命的後果問題»有關這方面的分析參見Kingston-Mann, "Lenin and the Beginnings 

of Marxist Peasant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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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lweg, Diktatfrieden, 51； Novaia zhizn\ April 30, 1918: 2 (S. Zagorsky).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595-7.

Dohan, “Soviet Foreign Trade in the NEP Economy," 218.

有人認為，列寧拋棄諸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類的布爾什維克的左翼盟友，採取 

重視對德關係的策略，事實證明是有助於專政的，但是在一開始，重視對德關係 

差點兒毁掉布爾什維克。Wheeler-Bennett, Forgotten Peace, 345-8; Mawdslcy, Rujsian 

Civil Wir, 39/4.

VII ekstrennyi snezd RKP (b), mart 1918 goda, 11-3, 127-9, 133, 176-7; PSS, XXXVI： 

1-77. Kin and Sorin, Sed'moi $"ezd.

彼得格勒的工廠也將疏散到內地°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goda, V: 23, 30-1; 

Rabochii put\ October 6, 1916; Pechybridgc,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8; Colton, 

Moscow,%.在克倫斯基的計劃中，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定有各 

级蘇維埃本來就該自己保衞自己，因為儀格來説，它們是「個人的」而不是政府 

的機構。Miliukov, “From Nicholas II co Stalin."

10月9日，臨時政府宣佈，為了保衛彼得格勒.，將把施大的首都術戍部隊(近20萬 

Л)中的一半力觉部署在通往這座城市的各個通道，结果此舉又招來指貴，説這是 

想把(激進的)術戍部隊派往前综以扼殺革命。Avdeev, Revoliutsiia 1917goda, V: 52.

"Iz perepiski E. D. Stasovoi."

邦契一布魯耶維奇後來聲稱，此前考慮搬到伏爾加河畔的下諾夫哥羅德是和社 

會革命黨人控制的鐵路工會(Vikzhel｝精心策劃的一場騙局。Bonch-Bruevich, 

Pereezd Sovetskogo pravitelstva.另見 Malinovskii, °K pereezdu TsK RKP (b).n 梁贊諾夫曾 

認為這與1871年巴黎公社的戰士有相似之處，可那些人是與巴黎城共存亡的。 

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105.

Sidorov, Revoliutsionnoe dvidieniie, Krastin.s, Istoriia Latyshskikh strelko-, Qcrmanis, Oberst 

Vacietis-, “Iz vospominanii glavkoma I. I. Vatsctis."

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201 (引自 TsA VME £ r-342, op. 1, d. 116,1.34-56ob.). 

Mal'kov, Zapiski komendanta [1967], 133-5.

Izveaiia, March 17, 1918: 2.蘇维埃事後批准了「臨時」密都的計割。季諾維也夫常時 

曾反對遷都莫斯科；他之所以主張遷到下諾夫哥羅徳，就是因為後者會是臨時的。 

直到1918年6月9日，為了「節約開支」，這個「莫斯科沙皇國」才正式取消。 

Lenin, Leninskiedekrety оMoskve, 62-3; Ignac'cv, Moskva, 85-7. 】9】8 年8 月 > 列寧設法 

取消了這個州(oblast)級的人民委員會，並詆加米涅夫作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坐 

鎮莫斯科。

Istoriia Moskvy, II： 127.

大都會飯店成了蘇維埃2號樓；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神學院作為蘇維埃3號樓• 

成了各個機構的駐地。沃茲徳紙任卡大街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在的那幢樓稱為廖 

維埃4號樓。蘇維埃5號樓是個綜合性的住宅大樓，在舍列梅捷夫大街(後更名 

為「格拉諾夫斯卡婭大街」)。莫斯科德累斯頓飯店也有一部分成了中央委員會辦 

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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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KrasMta Moskva, 347; Izvestiia, January 25, 1921:4; Narodnoe khodaistvo, 1918, no. 11: 

11-14 (VI Obolensky-Osinsky).

220 1920年12月，契卡把總部搬到盧比揚卡廣場2號的俄曜斯保險公司大樓。

Leggett, The Cheka, 217-20 做展《с所泌湖0關叫 January 22,1920,215-28).

1918年3月搬到莫斯科後沒過幾個星期，契卡就對二十幾個「無政府主發J場所 

發動了大搜捕，包括著名的里亞布申斯基公館，那是由建築師費奧多爾•舍赫 

捷利(Fyodor Shekhtel)按照現代藝術風格設計的，在那裏 > 警察並沒有試圆噩散 

大批的圍觀者---讓群眾們看看契卡吧！ MChK, 20; Klemenc'ev, VBol'shevistkoi

Moskve, 139.

221 Solomon [Isetsldi], Sredi krasnykh vozhdei, I： 192-4.格奧爾吉•伊謝茨基(Georgy 

ketskii > 1868-1934)，又名「所羅門」，出生於貴族家庭，跟列寧關係很近。伊謝 

茨基聲稱他當時開始在米柳京巷他所屬的(糧食)人民委員部大樓裏居住。

222戰後的德國政府，即魏瑪共和國(在魏瑪成立)，把摊有1,200個房間的柏林霍亨 

索倫宮空着 > 就是為了避免讓人聯想起君主制和舊的軍國主義政權。後來的希 

特勒和納粹政權也因為不想讓人聯想起普魯士君主制而沒有進入霍亨索倫宮。

223 一個在1918年參加過人民委員會會議的人覺得，在這幢非常大的建築裏，列寧房 

間下面的兩層缺乏生氣。Bormevskii and \^nistina, “A. A. Borman," 1:115-49 (at 129).

224 MaTkov, Zapiski, 116-20; Malkov, Reminiscences, 123-4.在彼得格勒，新政權的官員

們徵用過電車。Mal'kov, Zapiski [1967], 43. ，

225 Mal'kov, Zapiski [1967], 133-5.

226 Trotsky, My Life, 351-2;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54-5.

227 Stanislaw Petskowski, "Vospominaniia о rabote v narkomnaste (1917-1919 gg.)," 

Prolttarskaia revoliutsiia, 1930, no. 6: 124-31 (at 130).

228 Gonkov, Vladimir Il'ich Lenin,官方的材料來源沒有記載斯大林結婚的準 

確日期-在他的1918年大事記中也沒有提到，參見Sochineniia,IV:仙R6.斯大 

林在他後來的人生中只回過彼得格勒三次：1919年彼得格勒受到反布爾什維克 

武裝威脅的時候；1926年為了顯示徹底打垮了季諾維也夫集團；以及1934年基 

洛夫被謀殺的時候。McNeal, Stalin, 342, nl.

229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104 (致阿利薩•拉德琴科(Alisa Radchenko )).

230 Alliluev, Khronika odnoi 27.

231 RGASPI, f. 558, op. 4, d, 668,1. 18 (E S. Allilucv, "V Moskve [Vstrecha s r. Stalinym]/ 

未註明日期的打印文｛ф); Alliluyeva» Vospominaniia^ 187.

232 Moskovskii Kreml*一tsitadel*Rossii (Moscow, 2008), 185.

233 I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54-5.

234 Astrov, Illustrated History. II： 509.

235 V I. Lenin, HDoklad о ratifikatsii mirnogo dogovora 14 marca.M Pravda, March 16/17, 779

1918,載於 PSS, XXXVI: 92-111.

236這次代表大會還在1918年3月16日正式批准遷都莫斯科，偷管是在事後。關赴 

代表人數的説法存在衝突：加5血,March 17,1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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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tvertyi Vserossiikii s"ezd sovetov rabochikh, 30-3; 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532.

The Allies, 199-205, 235-41.

George, VPar Memoin, II: 1542-3, 1550-1, 1891-2, 1901; Kettle, Allies and the Russian 

C汕/队】72-3•英國對俄國的干涉議人想到世界大戰中一次以小博大的嘗試—— 

不幸的逹達尼爾海峽戰役。

並非巧合的是，許多在俄國的英國怙報人員之前都去過印度。Occleshaw, £)如小 

in Deep Shadows.

GARE £ R-130, op. 2, d. 1 (Sovnarkom meeting, April 2. 1918).

Protokoly zasedanii Vserossiiskogo, 263-70 (列寧在 1918 年 5 月 14 日的講話).

Pravda, March 26, March 27, 1918.

Pravda, April 3, April 4, 1918.

A. Goldenweiser, “Iz Kievskikh vospominanii (1917—1921 gg,),"載於Gcssc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I: 209—16; N. Mogilianskii, "Tragcdiia Ukrainy,"載於 Gessc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DC 84—90; Bunyan, Intervention, 6-17.

Bunyan, Intervention, 4; Collin Ross, “Doklad . . . о polozhenii del na ukraine,"載於 

Gessen,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I: 288-92; Fcdyshyn, Germanys' Drive to the East, 133- 

83. .

Manov, uArti!leriskaia podgotovka," Vpered!t March 18, 1918.

Pravda, April 1, 1918; Zaria Rossii, April 17, 1918.

RGASPI, f. 558, op. 2, d. 3,1.1-63; op. 2, d. 42.審判中斯大林的主要辯護人、《真理 

報》编輯索斯諾夫斯基(Sosnovky)後來在大清洗中遇害°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no. 6, box 2, folder 27; Grigorii 

Aronson, uScalinskii pratsess protiv Martova,"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19/7-8 (April 28, 

1930): 84-9; Vpered!, April 14 and April 26, 1918;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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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11： 129-30,186; Hafha The Assassination of Count 

Mirbach,"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132. 208; Pravda, July 9, 1918:1,3; loxs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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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0,1918: 5.彼得•斯米多維奇(Pyotr Smidovich)當時就意識到它不是政變： 

血心成《July8, 1918： 5.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後來還(在1918年7月13 B)暗殺了駐 

烏克蘭的德軍總司令。

328 Piaty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109.

329 Leonard Schapiro,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 Rnt Phase 1917-1922 (London: LSE, [1977]), x.

330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305.斯皮里多諾娃為左派社會革命後人 

的瓦解而自責。Rabinowitch, Bolsheviks in Power, 308,引自 TsA FSB, no. N-685, vol. 

6,1. 35ob.(斯皮里多諾娃在獄中給左派社會革命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信);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200—1.

331 Paquet, Im kommunistischen Rutland, 26.另見 Erdmann, Kurt Riezler, 467.

332 Zg沥4如/汕,April 19, 1918.「我們反對戰爭，我們不鼓勵國家重新開戰，」斯皮里 

多諾娃在1918年6月的左派社會革命黨笫三次代表大會上説，I■我們要求撕毁和 

約。」引自 Vladimirova, “Levye esery，"】】3.

333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引發的混亂中，庫爾特•里茨勒打電報給柏林並預言説 ， 

「憑藉迅速而無情的行動和良好的组绩，布爾什维克將會佔據上風並再次取得 

成功,除非他們自己的部隊垮掉」。Jarausch, "Cooperation or Intervention?," 388. 

後來在1937年斯大林统治時期，斯皮里多諾娃在烏法再次被捕，當時她 

和其他十幾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起被流放在京裹。】941年9月，在德國國 

防軍逼近的時候，內務部的人把她和一大群人槍殺在奧廖爾監獄外面的森 

林裏。

334布爾什維克、前崩得分子S. M.纳希姆松(S. M. Nakhimson)在1918年6月(即他 

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雅羅斯拉夫爾暴動中被殺害前一個月)給黨的書記處的信 

中説，「所有蘇維埃以及其他機構都只是駕的附屬機關」。纳希姆松已於1918年4 

月在雅羅斯拉夫爾主持了對孟什维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

Pavlov, Bolshevistskaia diktatura, 3 (引自 RGASPI, £ 17, op. 4, d. 91,1. 24); I. Rybalskii, 

“laroslavskii proletaroiac na slam'e podsudimykh," Vpered!, April 25, 1918; G. B. 

Rabinovich, “Kto sudic iaroslavskikh rabochikh (otkrytoc pis'mo)”, Vpered!, April 27, 

1918.

335 Bykov, Poslednie dni Romanovykh, 121; Sokolov, Ubiistvo tsarskoi semi, 266; Smirnoff, 

Autour de I'Assassmat des Grand-Dua\ Crawford and Crawford, Michael and Natasha 

[London], 356-61; Io(fe, Revoliutsiia isud'ba Romanovykh, chap. 8.在近起謀殺事件中倾 

皿的是加夫里爾•米亞斯尼科夫(Gavriil Myasnikov) °他在1921年被開除嚣辭» 

在1923年因為加入笊的工人反對派而被逮捕。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的兒子格奥 

爾吉(布拉索夫伯爵(Brasov))已被暗中帶岀俄國；他在1931年2】歲生日前夕死 

於車禍。1952年，米哈伊爾的妻子娜塔莉亞•布拉索娃(Natalia Brasova)在财困 

潦倒中死於巴黎的一家慈善醫院。

336喬治五世擔心，被廢黜的君主來到英國會談溫莎家族不得人心。RgKingG噸 

К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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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Pipes, Rtasian Revolution^ 745-88; Steinbemg and Khrustalev, FallaftheRnnanovs. 169-376.

338 Steinberg, Spiridonova 195; Vechemii chas, January 12, 1918; Nasheslovo, April 13» 1918; 

Sovetskaia Rossiia^ July 12, 1987,4 (G. Ioffe).

339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763 (引自托洛茨基的日記(1935年4月 9 0 ) »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Russ 13Д-3731» p. 110).

340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257d (引自 Chicaff) Daily News, June 23, 1920: 
2〔援引了亞歷山德拉皇后的日記〕).這本書是在葉卡捷琳堡時從亞歷山德拉的物 

品中發現的：Sokolov, Ubiistvo tsankoisemiylil.

341 關鍵的原始文件以及分析可見於 Steinberg and Khrustalev, Fall ofthe Romanovs. 287- 

93,310-5, 351-66.
342至今沒有發現列寧或斯維爾德洛夫下達過任何處決的命令。一些二手的報道> 

這其中最有力的就是托洛茨基日記中記載的內容，暗示是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给 

那些兇手下達了命令°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770 (?| Й托洛茨基的日記(1935年 

4月 9 日)5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Russ 13, 

T-3731, p. iii).就在斯維爾德洛夫向人民委員會匯報此事的當天»當地下逢了處 

死尼古拉二世的命令。GARE £ R-130, op. 2t d. 2 (Sovnarkom meeting, July 17, 

1918).在歐洲報刊提前報道了處死前沙皇的消息之後 > 列寧用英文寫了一封電 

報：「傳言不實，前沙皇是安全的，所有的傳聞都只是資本主義報刊的謊言。列 782 

寧。」幾個小時後 > 尼古拉就被處死了 ° Pipes, Unknown Lenin, 47.

343 Izvestiia^ July 19, 1918; Pravda^ July 19,1918; Dekrety, III: 22.

344 Kokovtsov, Out of My 522.「秩序會得到重建，那些異想天開的社會主義觀念

會被消滅，」前沙皇政府總理科科夫佐夫發現自己被帶到基斯洛沃茨克時回憶 

説，「志願軍正在組建，而且一直有傳聞説，國家即將獲得解放，擺脱布爾什維 

克的壓迫……根本沒有確切的消息，大家作的是最不可信的猜測，比如説德國 

人正在向前推進 > 準備解放基斯洛沃茨克。瑪麗亞•帕夫洛夫娜女大公(Grand 

Duchess Maria Pavlovna) J------亞歷山大二世的二兒媳--- 「十分認真地告訴我，

她期待有列車會來把她接到彼得格勒，為了恢復舊秩序 > 那裏已經做好一切隼 

備。」Kokovtsov, Out 寸My Past、496.

345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54-5.

346 Chicherin, Two Yea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115-17.

347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I918t 244; Freund, Unholy Alliancet 252-3;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匕 42-3.

348 Pamia^ 1979> no. 2: 43-4; Erdmann, KurtRkzUr. 112-3.

349大約六個月之後就開始了認真調查：白軍抓獲了一名之前的守衛並挖出了許多皇 

室物品。調査人員中為首的尼古拉•索科洛夫，在密碼專家的幫助下 > 査明了 

真相和沙皇全家被殺事件中罕見的殘忍0 Sokolov, Ubiistvo tsankoisemi, 247-53.另 

見 Bulygin, Murder of the Romanov^ Md'gunov, Sud'ba Imperatora Nikolaia 1I\ Bruce 

Lockhart, British Agent, 303-4; Radzinsky, Ubiistvo tsankoi semi\ 以及 Rappaport, Last 

Days ofthe Romano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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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寧讓蔡特金放心，「我們堅信，我們一定能度過這碍常的］(如在 

1794年和1849年那樣)革命進程並戰勝資產階級。」贤如如如毗ХХІ：249(Ц 

26,1918).

Mawdsley, Russian Civil 49-52.另見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n, 1:128 (引自奥

契切林的交談).

Viktor Bonnevski, “Whit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during the Russian Gvfl 

War,n Carl Beck Papers» no. 1108, 1995. 16-7;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IL 120； 

Bortnevskii and Varustina, “A. A. Borman," 1:115-49 (at 139).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 237-8;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56.

Paquet, Im kommunistischen Russian^、54.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128, box 1, file 9： Karl Helffaicb, 

“Moia Moskovskaia missiia," 17； Jarausch, ^Cooperation or Intervention?/ 392-4； 

Brovkin» Mensheviks After October, 272.黑爾費里希一共在莫斯科待了九天就被外交 

部召回了。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60-1; Helffcrich, Der Weltkrieg^ III: 653; PSSt L: 134-5;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Sf 108-10; Erdmann, KurtRiezler, 472il; G. Chicherin, 

uLenin i vneshniaia polidka," Mirovaia poUtika v 1924godu (Moscow, 1925), 5; Freund, 

Unholy Alliance^ 23—4.
Chicherin, Vneshnuiia politika Sovetskoi Rossii za dva go如 5; Pearce» How Haig Savti 

Lenin^ 71； Wheder-Bennctt, Forgotten Peace、436.
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9 I: 467; aGeheimzusatzc zum Brest-Litowskcr Vertrag, 

Europaische Gesprache. 4 (1926): 148-53; Pipes, Russian Revolution, 6645.
在這封日期為1918年8月21日•給身在瑞典的瓦茨拉夫•沃羅夫斯基的信相 

列寧虛傷地説，「沒有人要德國人幫忙，但是關於他們'即德國人'會在離 

時候和以甚麼方式實施計劃，向摩爾曼斯克和阿列克謝耶夫將軍發動攻擊，是在 

進行協商 ° J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Lega£yf xxxiii; RGASPI, £ 2, op. 2, d. 122,1.1. 

Jarausch, uCooperacion or Intervention?/ 394.
Meijer» Trotsky Papmt I: 117.紅軍於 1918 年9 月初收復喀山 *

Savel'ev, Vpervyi god velikogp oktiabria, 109.
Service, Spies and Commissars^ chapter 9 (引自斯蒂芬 * 阿利(Stephen Alley)给作者安 

德魯・庫克(Andrew Cook)的備忘錄)•阿利是在俄國的英國特工> 1918年3月返 

回英國，在那裏，他最終被調到軍情五局。他還被懷疑策劃了謀殺拉斯普京的 

陰謀。他和高加索方面也有聯繫-在1917年革命之前 > 他曾經協助修建了黑海 

的輸油管道。

Zubov, EE. Dzerzbinskik 187.

PSS, XXXVII: 83-5 (Izvestiia. September 1, 1918); Bonch-Bruevich, Pokusheniena

Lenina.
Kostin, Vystrd vserdtse revoliutsiia 84.代替列寧發表演説的是左翼分子、布列斯特一 

里托夫斯克條約的反對者V奧辛斯基(奧博連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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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 Bonch-Bruevich, Izbrannye sochineni^ III： 275-90.

К RGASPI, £ 4, op. lt d. 91,Ll-3 （收據也在裏面）.

W McNeal, Britk of the Revolution^ 209.

j；0 Bonch-Bruevich, Tri pokusheniie naVL Lenina. 79—80.

川 Gil\ Shafltts V I. Leninym^ 23-4.

j72 Golinkov, Krushenie antisovetskogopodpoVia v SSSR91： 188-90.
j73 Огіоч °Mifo Fanni Kaplan," : 70-1; Fanni Kaplan\ Leskov, Okhota na vozhtkh 75-卡普 

Й[在彼得斯主持的審訊中招供了。科諾普列娃並未參與，並在1921年加入了共 

韻；他在1937年被槍斃。

川 /пѵуйй» August 31,1918: 1.
j75 RGASPI. f. 17, op. 109, d. 18,1.3-5 （同時也發給了各前線指揮員：丄6~13）.

猫 Trotskii* вО гапепотЛ 載於 О Leninet 151-6.
j77 kvatna, September 4, 1918; Malkov, Reminiscences, 177-80; Mal'kov, Zapiski [1959], 

偷Fischer,学矿£6如,282.提到焚燒卡普蘭屍體細節的只有1959年版的《克里 

蚪林宮衝戍司令筆記〉。htochnik, 1993, no. 2:73.
378由於在蘇俄的遭遇 > 拉脱維亞步兵在遣返後沒有選擇保撕拉脱維亞蘇维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該國是在1919年1月成立> 5月被推翻的。Swain, “The Disillusioning."

379 Baumgart, Deutsche Ostpolitik 1918, 315― ; Pipes, Ruuian Revolution^ 661—2.

JJO Bonch-Bruevich, Vosjiminaniia о Lenine [1965]» 376-81.
制PSS.L 182;Tumarkin, Lenin Lives!, 67.直到1920年5月1日才豊立第一座馬克思的 

纪念石碑° Krasnaia Moskva. 568-9 （頁間插圖）.

J32 到 1922年 > 更名的街道違到二百多條。Pegov, Imena moskovskikh ulits.

JJ3 Lev Nikulin, in Beliaev, Mikhail КоІЪоѵ. 162; Dimitriev, Sovetskii tsirkt 29; Von Geldcm, 

BobhevikFe$tivab9 114; Tsirk. 1920年 > 斯坦涅夫斯基返回了他的家鄕波蘭（那時建 

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拉敦斯基很快也步其後塵 > 但是在1925年，他回到蘇聯 

並與一名新比姆重建了比姆一网姆組合。

3$4 Zinov'ev, N. Lenin, 64.

3SJ Gif, Shest*lets И L Leninym, 27-8; Tumarkin» Lenin Lives^ 90.

386 Dtkrety Sovetskoi vlasti, III： 291-2 （September 5, 1918）; Bunyan» Intervention, 239.

3J7 Izvatiia. September 7> 1918: 3.
388 Berberova,Zhekznaiazhenshchina. 93. Г白術軍稍有反抗或勤作 , 就要全部處死> J 

內務人民委員（彼得罪夫斯基）在一份命令中寫道，「各省的地方執行委員會應常 

積極行動起來,做好榜樣 ° JEzhenedeVnik chrezvychainykh komusiipo borbeskontr- 783

September 22> 1918: 11.

389 Iwrj/fw, September 3» 1918: 1.另見Krasnaiagazeta. September 1）1918.

390 Vadin, *Panika,M 78-81.

391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453; Daniels, u7hc Bolshevik Gamble," 33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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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階级鬥爭與黨國

1 Peter Struve, ttRazmyshlcniia о russkoi revoliutsii,n Russkaia myd\ 1921, no. 1-2: 6 (1919 

年11月).

2 Protokoly zasedanii Vserossiiskogo, 80.另見Trotskii, “O voennykh kommissarakh" (1918 

年秋］，載於Kak vooruzhalas*revoliutsiia, I: 183-4.

3 Gould张“Stalinism.”國家建設早已被認為是俄國內戰的一個主要結果 > 但對於那 

種國家的具fig特徵的認識卻不是那麼清晰。Moshe Lewin. ttlhc Civil Wu: Dynamic 

and lyacy,” 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399-423; Moshe Lewin» HThc Social 

Background of Stalinism/ 載於 ТЪскь, Stalinism, 111—36 (at 116).

4 布爾什維克黨人抱怨他們自己的宣傳工作缺乏成效，而且只限於城市oKenez,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44-9» 53-6.

5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r,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 

Organized Crime," 169-91.

6有學者説得對：「內戰讓新政權接受了火的洗禮。看上去這正是布爾什維克黨人 

和列寧想要的那種洗橙 ° J Sheila Fitzpatrick, “The Civil 57-76 (ar 74).

7 Fitzpatrick, "The Civil Wir," 57-76.

8 PSS. XXXVIII: 137-8.

9有學者説得對3彼得格勒政變「只是在內戰那幾年才變成一場全國範圍的革命」0 

Pethybridge, Spread ofthe Russian Revolution, 176-180.另有學者認為，「〔革命期間〕 

行使權力的具體形式和方法同『正常」時期的做法區別很大」。確實是這樣，但是 

在俄國革命中，非常時期的统治被永久地制度化了。Kolonitskii, ttAnti-Bourgeois 

Propaganda."

10 Holquist, Making War.霍爾奎斯特在另一篇文章中為戦爭、革命及內戟提供了 Й 

出色的簡明論述，他提出了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論點，即俄國作為一個在國內殖民 

的帝國，有自己的一套對付叛亂的辦法，這些辦法是在1905至】907年的暴力事 

件中以及後來世界大戰的危機中形成的。此外，他還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關鍵 

作用提供了高明的論述° Holquist, MViolent Russia/

11 Reginald E. Zclnik, uCommentary: Circumstance and Political Will in the Russia Civil 

War,"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374-81 (at 379).

12例如，托洛茨基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佈的日期為1917年】0月29 0 

的命令：RGASPI, £ 17, op. 109, d. 1,1.3

13 他還説 »「每天都有20至35例斑疹傷寒」° Nielsen and Weil, Russkaia revoliutsiia 

glazami Petro^adskogo chinovnikat 46 (1918 年 3 月 12 日).

14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147-8 (引自 EzhedeVnik VCheka^ October 13, 1918: 25).

15 Raleigh, Experiencing Russias Civil V^r, 262任

16例如德米特里•奥西金(Dmitry Oskin >生於1892年)。他是莫斯科正市的工業城 

市圖拉附近的農民，】913年自願加入了沙皇軍隊，在前線由於作戰勇敢而得到過 

四枚聖格奧爾吉十字勵章，並在他的上级--群梅毒患者和懦夫一死亡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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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的情況下，在軍隊中一路升遷。奧西金本人也截去了一條腿。整個1917年，他 

就像廣大群眾一樣，不斷地向左轉，給果到了 1918年，他已成為圖拉的「政委J。

他保衞「革命」，不惜一切代價打擊I■反革命J。在反布爾什維克武裝過近該城的時 

候，奧西金急切地實施軍事管制，強迫居民挖戰嬢，表現得像暴君一樣。FigcU 

gpMs Tragedy, 264-5; Os'kin, Zapiskisoldata.奧西金後來升為軍隊的一名高級官員0

17 Pravda, October 18, 1918: 1 （杜霍夫斯基〔Dukhovskii ） >從契卡分離出來的內務 

部的官員）.

]8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195.

19轉引自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39.伊薩克•施泰因貝格1919年在布爾什維克 

的監獄裏寫了一本書。他在書中稱革命是「一場大悲劇 > 在這場悲劇中，英雄和 

受害者似乎常常都是人民」-Otfevraliapooktiabf 1917g., 128-9.

20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3-6,427-8.

21有位作家在日記中説：「哪怕是最優秀 ' 最聰明的人，包括學者在內，都開始表 

現得像在院子外面有條瘋狗一樣0 J Prishvin, Dnevniki, II： 169 （1918年9月）.

22' Holquist, "Information Is the Alpha and Omega"; Brovkin, Behind the Front Lina, 5-8, 

104-5,149-55.另見Voronovich, Zeknaiakniga.蘇維埃國家的專家很清楚 > 世界大 

戰期間，無論是協約國還是同盟國，各國都有徵糧的做法。Viz.Vishnevskii, 

Printsipy, 65.

23 Novaia zhizri, November 2, 1917,轉載於 Lelevich, Oktiabf v stavke, 147-8.

24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寫於4月7日，發表於三週後）中提出，要在所 

有領域都「利用資產階級專家」»PSS.XXXVI： 178.1920年，為了保證列車的運 

行，托洛茨基想在鐵路上設立「政治部」，以取代黨小組，但他的建議未能通過。 

不過黨小組很快就開始變得與由上級任命的政治部一樣了。

25 Otchet VChKza chetyregody ее deiatelnosti, 82, 274.

26 lu. M. Shashkov, "Model* chislennosti levykh eserov v tsentcal'nom apparate VChk v 1918 

g.," Aktual'nye problem politicheskoi istorii Rossii: tezisy dokladovi soobshchenii （Briansk, 

1992）, II: 70.

27 Iz istorii VChK, 174.

28他還提到契卡是如何「處理一批伏特加存貨的，那些伏特加能讓人在必要的時候 

鬆口」。Agabekov, OGPU, 3, 6-7,10.

29 1918年7月25日，沃洛格達「革命特別司令部」主席（韋托（Vetoshkin））向列 

寧反映，「同志們來的時候常常拿着特別委員會〔契卡）的委任狀，這給了他們極 

其廣泛的權力，打亂了地方契卡的工作安排，有讓契卡成為凌駕辭I行委員會之 

上的政治領導機關的傾向」。他們幹的事情，比如説在財政上搗鬼並逮捕任何妨 

疑他們的人，被認為損害了蘇維埃政權的名譽。他最後説：「願上帝使我們免遭

.這些革命性太強的朋友禍害，我們會自己對付敵人»J RGASPI,£17,op. 109,d.

13,1.24-5.
3。「唯一心甘情願、堅持不懈地致力於這種「內部防制任務的是那些秉性多疑 ' 心

懷怨恨 ' 殘酷無情而且有施虐傾向的人，」出生於比利時的俄國僑民家庭'人稱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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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托•謝爾蓋(Victor Serge)的維克托•基巴利契奇(Victor Khibalchich)，對自 

己1919年在彼得格勒觀察到的秘密警察機關特工人員的心理作了分析，「積鬱已 

久的自卑情结以及對沙皇監獄裏的屈辱和苦難的記憶，讓他們變得難以駕馭，再 

加上職業性的腐化迅速產生的影響，使得契卡的工作人員總是一些變熊的傢 

伙，習慣於認為陰謀無處不在，而且他們自身也總是生活在陰謀中"J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80; Leggett» The Chekay 189.

Trotsky, Stalin [1968]» 385.

Brinkley, Volunteer Army, Kenez, Civil Witr in South Rmsia\ Lehovich, White Against Red, 

Drujina, a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Army,” 133.

Guins, Sibir',, II: 368

Kvakin, Okmt Kolcbaka、124» 167—8-另見 Berk, uThe Coup d'Etat of Admiral Kolchak" 

「《消息報》寫了一篇胡説八道的文章，説：『吿訴我們，你這個卑鄙的傢伙 > 他 

們為此給了你多少錢? J J作家伊萬•蒲寧在日記中寫道，「我流着喜悦的淚水用 

手在胸前畫了 十字 ° J Bunin, Cursed Days, 177 (June 17, 1919).

復辟作為實際的政治主張在當時仍然是行不通的。在白衞運動的某些軍官當 

中，可以發現一些擁護君主制的傾向。Ward. With the MDi^Hardswin Siberia, 160. 

Kavtaradze, Voennyespctsialisty, 21-4.

Kavtaradze, Voennye spetsialisty, 176-7. .

Golovine, Russian Army、278; Kenez, “Changes in di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Officer 

Corps"; Bushnell, ttTsarist Officer Corps." 1917年，俄國軍隊中受過教育的列兵 

差不多都是猶太人0由於受過教育，他們在士兵成立蘇維埃時便脱穎而岀。 

Shklovsky; SentimentalJoumeyl 66-7.

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8.

John Erickson, ttIhe Origins of the Red Army,"載 於 Pipes, Revolutionary Russia^ 224-58. 

紅軍成立的官方日期後來被定在1918年2月23日 > 事實上，那只是一次失敗的 

嘗試°

Gorodetskii, Rozh&nie、399-401;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I: 334-5.

Irotskiij wKrasnaia armiia,” 載於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 101-22 (1918年4月 22 

日，117-118頁)•法國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曾经在1911年斷言，民主的軍隊完 

全可以兼具戰鬥力 ° Jaures, ^Organisation socialiste.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II: 63-70.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 289.

Golub, uKogda zhe byl uchrezhden institute voennykh kommissarov Krasnoi Armi?,M ] 57. 

Rabochaia iKresfiauskaia krasnaia armiia iflat, March 27, 1918; Pravda^ March 28» 1918. 

本韋努蒂｛fiohheviks and the Rid Army. 29-30)指出，托洛茨基在其內容廣泛的綱要 

性著作《革命是怎樣被武裝起來的》｛Kak vooruzl^alas moliutsiia)當中刪掉了這次採 

訪。

Trotskii, MVnutrennye i vneshnye zadachi Sovetskoi vlasti/ 載於KxE vooruzhalat 

revoliutsiia, I： 46-67 (April 21, 1918: at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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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V I. Lenin, "Uderzhat li Bol'sheviki gosudarstvennuiu vlast'?,"載龄 PSS, XXXIV: 28439 

（at 303-11）; Rigby,c< Birth of the Central Soviet Bureaucracy."雖然列寧在革命前大談 

砸爛國家，比如説他在《國家與革命>（1903）中指責認為『資產階級」國家可以被 

無產階級接管並利用的觀點是I■機會主義的」，但他明確表示，布爾什維克應當 

設法保留有價值的Г資產階級」的專門知識。

我「蘇俄政府，」鄧尼金後來憤憤地説道，「或許會自嗚得意，因爲它使用巧計征眼 

了俄國將軍和軍官的意志和頭腦，使他們成為其不太情膜但卻聽話的工具。J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t III: 146.

貝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III： 226.

夕Kavtaradze, Voennyesptesialisty, 175-8,183-96.有多少將軍和參謀人員跑到白軍那邊 

或辭職並移居國外現在還不得而知。沙皇時代的軍官團（25萬）總共有大約70% 

在紅軍一邊（7.5萬）或白軍一邊（10萬）服役。

53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一正是在此次會議當中宣佈奪權的一在1917年10月 

的時候已經要求更換政治委員了。Von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nhip, 

27•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委員隸屬於人民委員會的全俄軍隊政治委員局，而不是布 

蘭什維克黨（黨在當時還沒有官僚系統）。

54實際上，軍隊的政治部在1919年1月已經取代了黨小組；他們是任命的而不是通 

過選舉產生的5因而屬於軍事專家的下級° Ъетепий,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52-64 （引自 Pravda, January 10,1919）; Petrov, Partiinoestroitelstvo, 58-9.

55 Voenno-revoliutsionnye komitety deistviiushchie armii, 30-1,75-6.另見 Kolesnichenko and 

Lunin, “Kogda zhe byl uchrezhden institute voennykh kommissarov Krasnoi Armi?,n 

123-6.

%「政治委員不對純粹軍事的、行動的或作戰的命令負責」，托洛茨基在一份爲敷很 

「少的、用來解釋政治委員權力的中央指示（只有他一個人的署名）中寫道（1918年 

.4月6日）。只有在覺察到「反革命意圖」的情況下，政治委員才可以阻止指揮員 

下達的軍事指令。Izvestiia, April6, 1918,轉載於Savko, Ocherkipoistoriipartiinykh

1 organiizatsii, 73-4.

57就像有學者説的，「憑藉審査和連署的權力，黨務工作者實際干預所有指揮事務 

的正式權利，增加了軍隊中混亂與衝突的可能性」。Colton, "Military Councils," 

37, 56.

58 Argcnbright, "Bolsheviks, Baggers and Railroaders."

59 Gill, Peasants and Government.

曲Lib, Bread and Authority, 95-6,106-8,95-6.8月的早些時候，臨時政府曾經非常堅 

定地説，它不會提高國家收購糧食的價格。Pethybridge, Spread of the Russian

' devolution, 99 （引自 Vestnik vremennogppraveitelstva, August 5.1917）

I О 謝爾蓋•普羅科波維奇（Sergei Prokopovich）'引自 Holquist, Making War, 81.

:62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 227-44; МаИе,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War Communism, 

322-6; Perrie, “Food Supply."
■ В Holquist, Making %, 108-9, citing Kondrat'ev, Bynok khkbov,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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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Мт方必；July 10, 1918:4.

Mary McAuley, “Bread without the Bourgeoisie,"載於 Koc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158-79 '

66 Svoboda Rossii^ April 18» 1918: 5; Bunyan and Fisher, Bobhevik Revolution^ 666-8.

67 Pavliuchenkov, Krestfianskii Brest, 26-9 (引自 RGASPI, £ 158» op. 1, d, 1,1. 10).瞿魯巴 

比托洛茨基更老謀深算，後者的特別委員會沒有發揮作用。

68 "O razrabotke V I. Leninym prodovolstvennoi politiki 1918 g.： 77.

69 Gulevich and Gassanova, wIz istorii bor'by prodоvoI*stvennykh otriadov rabochikh za 

khleb at 104; Lih, Bread and Authority126-37; Malle, Economic Organizaiton of War 

Communism, 359-61.

70 Protokofy zasedanii VsTilK、47-8.

71有學者認為「軍事上的必要性與意識形態上的激進主義之間的實際關係，恰恰和 

下面這種假定的因果聯繫相反：內戰的爆發導致有意識地放棄意識形態上的推 

心_| °恒話説得漂亮»但質際情況並不盡然о Lih, "Bolshevik Razvesrtka^ 684—5.

785 72「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列寧在1918年春表示：「既然有餘糧的人用暴力對付饑餓

的窮人,就應該用暴力對付有餘糧的人о J Strizhkov, Prodovolstvennyeotriady, 56. 

「過去我們奪取地主的土地……和用武力扯下愚蠢的沙皇頭上的皇冠時沒有猶豫 

過，」托洛茨基大聲説道，「那現在我們在拿走富農的糧食時為甚麼要猶豫呢？ J 

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moliutisiia, I： 81—2.另見 Iziumov, Khleb i revoliutsiia.

73 Figes, Peasant Russia.

74 Vodolagin, Krasnyi Tsaritsyn. 10; Raleigh, aRevolucionary Politics."

75 Kakurin, Kak srazhalas\ I： 261.

76 RGASPI, £ 2» op. 1. d. 6157; ludin, Lenin pisal v Tsaritsyn^ 3—12; Pravda^ May 31» 1918;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73 (引自 GARJ; £ 1235, op. 53, d. 1, 1. 106), 75; Trotsky, 

Stalin, 283.對斯大林的任命是在他剛剛贏得1918年4月訴孟什維克領導人尤利• 

馬爾托夫誹謗案的幾個星期之後。

77 RGASPI, £17, op. 109, d. 3.1.5-10 (災難性的19】8年5月29日，斯涅薩列夫和諾 

索維奇提交的5月的報吿)，轉載於一沒有提到諾索維奇一Goncharov, 

VozvyshenieStalina, 361-7 (at365).後者是梅利科夫(Melikov)《英勇的察里津保街 

戰〉｛Geroicheskaia oborona Tsaritsyna)的重印版，並在附錄中增添了一些文件°另 

見RGASPI, £ 17, op. 109, d. 3,1.17-20 (1918年6月30日，斯涅薩列夫提交的報 

吿);以及 Dobrynin, Bor'ba s bolshevizmom na iuge Rossii, 111.

78 Iz istorii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I: 563-4 (引自 K. !a. Zedin).

79 RGASPI, f. 558, op. 4, d. 668,11, 35-9 (E S. Alliluev, “Vstrechi s Stalinym").

80 Pravda, December 21, 1929; Voroshilov, Lenin, Stalin, i kramaia armiia, 43; “Pis'mo V I. 

Leninu," Sochineniia, IV： 118-9.

81 眾泌June 11,1918.

82 Pravda,]гп\агу 3, 1935; Genkina, Tsaritjyn v 1918, 87-8. 1918年5月，剛剛逃到羅斯 

托夫的高加索布爾什維克謝爾戈•奥爾忠尼啟則，幫助鉞座了察里津市內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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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府主義者的叛亂；他打電報給列寧説：「大部分決定性的措施都是必要的，但當 

地的同志太軟弱，每次提出幫忙都被認為是對地方事務的干預。」相比之下，斯 

大林是強制推行自己的意志 ° GARF, f. 130, op. 2, d. 26,1.12;Sergo Ordzhonikidze,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59-64.謝爾蓋•米寧是察里津布爾什维克的髙層領導 

人，他害怕斯大林干預地方事務，但無法違拗斯大林的意志和權威。RGASPI, f. 

558, op. 4, d. 668,1. 57 (E S. Alliluev, “Obed u Minina").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139-43 (引自 Denikin Commission reports,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 C., RG 59, roll 36, frames 0248-0250).

Bullock, Russian Civil 36.

Nevskii, Doklad ot narodnogp kommissara putei soobshcheniia.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142—3 (引自 U. S. National Archives, ^shington, D. C., RG59, roll 36, frames 0248- 

0250).

在沙皇政權的統治下，切爾維亞科夫曾因參加政治活動而被聖彼得堡軍事醫學院 

開除，但他完成了在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學篥，並擔任過他的家鄉頓涅茨 

克盆地盧甘斯克貿易學校的學監。1918年，他在德國國防軍逼近之前逃出烏克 

蘭，向東來到察里津，並帶來了一位盧甘斯克的好友，後者成了當地契卡的「偵 

察員」。http://rakurs.myEp.org/61410.html; Argenbright, “RedTkaritsyn,” 171.察里津 

市的契卡首腦阿爾弗雷德•卡爾洛維奇•博爾曼(AlfredKarlovich Borman)讓人 

逮捕了切爾維亞科夫的好友伊萬諾夫，之後，切爾維亞科夫又把博爾曼抓了起 

來，把伊萬諾夫放了 ° Nevskii, Dokladot narodnogo kommissaraputeisoobshcheniia, 28. 

Raskol'nikov, Rasskazy michmana ІГіпа, 31-3.另見Genkina, “Priezd tov. Stalina v 

Tsaritsyn," 82.

「敵人包括科爾尼洛夫軍隊的殘部、哥薩克和其他反革命部隊，可能還有德國軍 

隊」，7月1°日的一份報吿説» RGASPI, £ 17,op. 109,d.3,1.23-5 (北高加索地區 

軍事督查乙紹斯塔克〔Z. Shostak)的第一手報吿).

“Pis'mo V I. Leninu；* Sochineniia, IV: 120-1.斯大林在一封給托洛茨基並抄送列事 

的電報(1918年7月11日)中稱斯涅薩列夫是一個「軟弱無力的軍事領導人」，他 

還問•「難道你們沒有其他人選嗎？」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42-4 

(RGASPI, £ 558, op. 1, d. 1812,1.1-3).斯大林向列寧和托洛茨基指岀，斯涅薩列夫 

在前線視察時差點兒被抓起來。他這樣做似乎是替斯涅僵列夫的安危着想，實 

際上是在表亦對他的懷疑。Bolshevistskoerukovodstvo,40-41 (RGASPI,E558,op. 1, 

d. 5404,1. 3).另見Kliuev, Bofba za Tsaritsyn.

托洛茨基進而同意可以把軍事指揮權交給一個新的軍事委員會。RGASPI, F.17, 

op. 109, d. 3,1. 44.7月18日，斯大林打電報給莫斯科，要求解除斯涅窿列夫的職 

務。RGASPI, £ 558, op. 1, d. 258,1. 1; Vodolagin, Krasnyi Tsaritsyn, 80 (RG幽 £ 6, op.

3, d. 11,1.92 (1918年7月17日，在察里津形成的決議).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 645-6.原定的人選是斯大林 ' 米寧和「由人民委員 

斯大林及軍事委員米寧推薦提名的軍事領導人J。那個人最初是AN.卡瓦列夫 

斯基(A. N. Kovalevsky)，但是從8月5日開始，就成了伏羅希洛夫。卡瓦列夫斯 

http://rakurs.myEp.org/61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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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當時被捕了 °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i, 74—5 （RGVA, £ 3» op. 1, d. 

90,1. 268-9）; RGASPI, £ 17, op. 109, d. 3, I. 14; Goncharov, Vbzvyshenie Stalina, 391-2 

（RGVA, £ 6, op. 4, d. 947, 1. 71—71a丿；Kvashonkin,B。/场知e rukovodstvo, 40-41 

（RGASPI, £ 558, op. 1, d. 5404, 1. 3: June 22, 1918）;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 289-90 （RG“, £ 6, op. 4, d. 947,1. 71-71a）.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 

（電報）的日期是7月24日.發佈該命令似乎和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領導的紅 

軍督察團的現場調査有關。

92 7月24日，列寧在莫斯科用休斯電報機吿訴斯大林，「關於糧食，應該説，今天彼 

得格勒或莫斯科一點都發不岀了。情況很糟。請吿訴我，能否採取一些緊急措 

施，因為除了你那裹，再也沒有其他來源了。」但是要運送糧食對斯大林來説很 

困難。白軍在收緊包圍圈。斯大林乘坐裝甲列車親自出去視察搶修蟻路線的工 

作。RGASPI, £ 558, op. 4, d. 668, I. 90 （E S. Alliluev, °T. Stalin na bronepoezde"）. 1918 

年7月26日，經過對庫班地區的偵察（「以前我們只能得到一些未經證實的情報， 

但現在瞭解了實際情況。」），斯大林認為情況嚴重（「整個北高加索地區、購買的 

糧食和所有的關税 ' 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軍隊，都將無可挽回地失去」）並懇求立 

即派來一個師（這個師被指定派往巴庫）。「我聽候答覆о您的斯大林RGASPI, f 

17, op. 109, d. 3,1. 35.邦契一布魯耶維奇從沃羅涅日派了一些部隊.又從莫斯科派 

. 了一個師• 一直堅持到那個時候。RGASPI, £ 17, op. 109, d. 3,1. 37-8.

93 RGASPI. £ 17, op. 109, d. 3,1. 47.笫二台「雷明頓牌」打字機是用手寫加到清單上 

的。

94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41, n2;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121.

95 К. E. Voroshilov, “Avtobiografiia," in Gambarov,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XLI/i: 96.

96 V. Pariiskii and G. Zhavaronkov, **V ncmilost* vpavshii," Sovetskaia kuCtura, February 23, 

1989.

97 Leninskiisbornik, XVIII: 197-99； Sochineniia, IV: 122-6.

98 Colton, “Military Councils,w 41-50.

99 Chernomortsev [Colonel Nosovich], ,，Krasnyi Tsaritsyn."沒有説明這封重報的日期。 

Khmel'kov, К. Е. Voroshilov па Tsaritsymkomfronte, 64 （10月 3 日，斯大林和伏羅希洛

786 夫致列寧、斯維爾徳洛夫及托洛茨基）.奥庫洛夫是察里津的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 

員會的委員（19】8年10-12月）；「考慮到伏羅希洛夫與奧庫洛夫之間極為尖鋭的 

關係」, 列寧把他召回了莫斯科。Volkogonov, Triumf i tragediia, I/i: 94 （引自 

RGASPI, £ 558, op. I.d. 486）.

100 Argenbright, “Red Tsaritsyn";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 630, 640;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I: 290; ludin, Lenin pisal v Tsaritsyn, 61—2; Sochineniia, IV: 

116-7; Leninskii sbornik, XXXVIII： 212.

101 Argenbright, **Red Tsaritsyn," 165.

]02 Argenbright, “Red Tsaritsyn," 166 （引自 Nevskii, Doklad ot narodnogo komissara putei 

soobshcheniia, 17—18）.交通人民委員（V. I.涅夫斯基〔V I. Nevskii））報吿的附錄 > 馬 

赫羅夫斯基的報吿被交給了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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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918年8月27日，即在柏林與德國簽署附加條約的同一天，列寧命令地方契卡 

負責人釋放馬赫羅夫斯基和黨夕溥家阿列克謝耶夫，但契卡答覆説，後者已被槍 

斃。9月4日，斯維爾德洛夫再次下令釋放馬赫羅夫斯基；他在9月21日被中央 

燃料供應部的一名前巴庫契卡人員釋放了。Argenbright, KRedTsaritsyn/ 175-6（51 

自 Sal'ko, <сКгагкіі otchet о deiaternosti Glavnogo Neftianogo Komiteta"）. 1921 年 5 月 * 

馬赫羅夫斯基因為在燃料工業中貪污公款而受審,被判槍斃。該判決後來滅為 

五年監禁。他的妻子（布爾奇娃[Burtseva]）也被判入獄。dM May20,1921.

104察里津契卡在其內部簡報中聲稱逮捕了 I■大約3,000名紅軍士兵」，但只處死了23 

名領導人：Izvestiia Tsaritsynskoi gubern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October 1918:16-22, 

以及November 1918: 36,見於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holaevslcy collection, 

series no. 89, box 143, folder 11.

]05 MagidoVj Как ia stal redaktorom （Soldat revoliutsii*>n 30.

106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34-7; Trotsky, 288-9.

107要是察里津落到哥薩克手裏，那就把這條牢船炸沉一然是随後-則傳言的來 

源,斯大林讓人故意把船弄沉'淹死那些犯人。Chemomortsev [Colonel Nosovich], 

Krasnyi Tsaritsyn"; Khrushchev, Memoirs, II： 141, n2. Izvestiia KPSS, 1989, no. 11:157, 

161-2.

108 血商诂 Haritiynskoi gubem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November 1918:16,見於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icolaevsky Collection, series no. 89, box 143, folder 11;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126,154.

109在?時的厂次報紙採訪中，斯大林表揚了「兩個令人高興的現象：第-、在戰線 

的後方，從工人中提拔了一批行政管理人員，他們不但善淤為蘇維埃政權進行宣 

傳鼓動，而且能根據新的共產主義原則建設國家；第二、出現了-批士兵出身的 

扌帝£主義戰爭中受過實際鍛煉的軍官一新的指揮人員,他們得到紅軍士兵的 

完全信任。」Izvestiia, September 21,1918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18頁）； 

Sochineniia, IV: 131.

110這項任命（1918年9月6日）的起因是亞歷山大,葉戈羅夫在1918年8月23日的 

份報吿»報吿講到統一指揮的必要性。Krasnov and Daines, Neizvestnyi Tntskii, 

72-5.

111 Deutchser, Prophet Armed, 420.由超決定成立永久性的常稿軍 , 前沙皇海軍準尉尼 

古拉•克雷連柯辭去了紅軍最高總司令的職務；他去了司法人民委員部。

112托洛茨基還命令.對於給紅軍立了書面誓言的白軍俘虜，只要把他們的家人撼 

人質 1 就可以派他們上戰場。Izvestiia,August 11,1918; 1rotskii,"PrikazB[August8, 

1932], in Kak vooruzhalas'revoliutsiia, I： 232-3.1918年秋天，有人建議把沿伏爾加河 

溯流而上的運糧船掛上紅十字會的旗子，以確保它們不會被擊沉，托洛茨基對此 

勃然大怒。「自作聰明的蠢貨們，」他打電報給列寧説-「以臆關食意昧着有 

和解的可能»以為內戰沒有必要。JVilkogonov, Trotsky, 125（引自KGVA,£4,op.

14, d. 7,1. 79）.

113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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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Chemomortsev [Black Sea Man], “Krasny Tsaritsyn,"轉載於 Nosovich, Krasnyi Tsaritsyn. 

確認黑海人就是「諾索維奇將軍〔原文如此〕」的是伏羅希洛夫。Vbroshilov,应诚 

Stalin, ikrasnaia armiia, 45-7.諾索維奇斷言»專家阿列克謝耶夫真的在和塞爾維 

亞軍官一起策劃陰謀，但他們並不十分瞭解。諾索維奇謊稱自己是打入紅色陣 

營的間諜，並非心甘情願的投敵者(白軍對他仍有疑心)。儘管他説話躲躲閃 

閃，但還是應該承認，他對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率先作了準確的描 

寫。有關白軍對諾索維奇的懷疑，參見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78-9.蘇聯的著作 

輕信了諾索維奇的説法：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126-7 (引用了諾索維奇在1918 

年12月給鄧尼金的報吿);Izvestiia TiKKPSS, 1989, nO, И: 177 no. 20.諾索維奇很快 

就移居法國，活得很長，1968年在尼斯去世。Nosovich, Zapiski vakhmistra 

Nosovicha.

115關於斯大林那時的心情，現在沒有發現任何保留下來的記錄。他、米寧還有伏 

羅希洛夫在察里津發佈公吿説，「脱離白軍' 自願放下武器的人不會被處死或受 

到虐待」——這是政權的政策，但顚然不是察里津的做法。RGASPI, £ 17, op. 109, 

d. 3» 1. 114; Soldat revoliutsii (September 1» 1918).

116鄧尼金後來寫道，1917年，瑟京找到他和其他的將軍，建議為了挽救俄羅斯， 

應該把土地一不管是貴族的、國家的還是教會的——無償交給正在作戰的農 

民。據説1918年初自殺的卡列金將軍回答道：「完全是蟲惑人心!J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t I: 93.

117 Kvashonkin» BoVshevistikoe rukovodstvot 51 (RGASPI, f. 558» op. 1, d. 5412,1. 2)； 

КЬтсГкоѵ» Stalin v Tsaritsyne^ 50-1; Lipicskii, Voennaia deiatelnost9 TiKRKP 仞，126-9. 

對於這些接連不斷的要求一不僅僅是要彈藥，還要槍炮、裝甲車、飛機、飛 

行員一托洛茨基的答覆總是會提到物資消耗方面的浪費，這説的有可能是實 

情 > 但根本解決不了 當前的需要 °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62;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89—90; Vdikiipokhod К. E. Voroshilova^ 175.

118 Volkogonov, Trotsky^ 262 (引自 RGVA, £ 33987» op. 2, d. 19» 1.16—7).

119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 345—8 (RG\^, £ 10» op. 1, d. 123> 1.29-30); 

Volkogonov, Triumfi tragediia^ I/i: 91.

120 Kolesnichenko, “K voprosu о konflikte,** 44.

121 Sverdlov, Izbrannyeporizvedennye9 III: 28.

122 RGASPI» £ 17. op. 109, d. 4,1. 60.

123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t 52-3 (RGASPI, £ 558, op. 1, d. 5413, Ll-2).

124 Кпеі-Paz» Social and Political Social Thought.

125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34-6; Kvashonkin, Bolshevbtskoe rukovodstvo^ 54, n2 (RGASPI, £

5,op・l,d. 2433,L 33);Trotsky. 443.托洛茨基的失望超出了斯大林的想像

(I■請派給我知道怎麼服從命令的共產黨人」> 1918年他從前象打重報給列寧 

説)°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262.

126 Kenezj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I: 176•哥薩克首領克拉斯諾夫成立了「頓河共和

787 國」，德國立即予以承認，但鄧尼金指資那是分離主義。當德國在】9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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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時，克拉斯諾夫的軍隊瓦解了 ；他被迫投奔鄧尼金，但很快又離開南方，加 

入尤登尼奇的北方武裝，在愛沙尼亞境外作戰。他在1920年代移居西方，後來 

投靠了納粹。

127 RGASPI, £ 17, op. 109, d. 4,1. 64; Volkogonov, Trotsky, 132 （引自 RGVA, £ 33987, op. 2, 

d. 40,1. 29）;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54 （RGASPI, £ 558, op. 1, d. 5414,1. 

2-4: Oct. 5, 1918）;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34-6,另見Irotskii, "Prikaz" [November 4, 

1918],載於22汶vooruzhal^revoliutsiia, I: 350-1.托洛茨基後來寫道：|■由於管理上 

的無政府狀態，游擊隊對中央的不尊重……對軍事專家挑釁似的粗魯態度，察 

里津的氣氛自然無助於贏得後者的好感，並使他們成為政權的忠實僕人。J 

Trotsky Stalin, 273, 280-1, 288-9.

128 RGASPI, f. 17, op. 109, d. 4,1. 68.托洛茨基在1918年10月5日向斯维爾德洛夫報 

吿説:「昨天我用直通電話通了話，讓伏羅希洛夫擔任察里津集@9軍司令員。米 

寧是在察里津第10集團軍革命軍事蘇維埃之中。我沒有提出斯大林的問题。」 

RGASPI, £ 17, op. 109, d. 4,1. 67.

129 RGASPI，£ 17, op. 109, d. 3,1.46~7.另見斯維爾德洛夫給列寧的便條（1918年10月 

5 日）：Sverdlov, Izbrannyeproizvedenniia, III： 36.

130 G*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 156;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183.那天（1918年 10 

月8日），斯大林給伏羅希洛夫和米寧打了電報，表示一切都能「悄情地攔決» 

^lesnichenko. ^Kvoprosu о konflikte," 45~6•列寧認為，對斯大林隧唏錢是不對 

的.L. A. Focievoi i L. V. Krasinu/ PSS. L: 187 （1918年 10月 9 日）（譯註：《列寧全 

集》第48卷，第362頁）.

131 Danilevskii, V. I. Lenin i voprosy voennogo stroitel'stva, 37-8

132 ‘“"У V: 663; Trotsky, Stalin, 291-2; A. L Litvin « al., “Grazhdanskaia

:。ma: lomka starykh dogm i stereotypov," in htoriki sporiat （Moscow, 1969）, 63; luzhnyi 

front, 19. 7

133 RGASPL f- 17, op. 109, d. 1,1. 20 （October 16,1919）.

134 Meijer, Trotsky Papers, I： 158-64,196.

；35 RGASPI, f. 17, op. 109, d. 4,1. 71; Golubev, Direktityglavnogo komandovaniia, 84-5.

36 勢姉，％临” （October 5, 1918], in Как vooruzha^revoliutsiia, I： 347-8.當時為了 

击到一些補給'尤其是彈藥，就派了一個車隊去莫斯科。іо月24日，由兩座工 

廠的工人組成的一個紅軍團從莫斯科趕來。第二天，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仔細 

芝慮了斯廿的來信一要求審判阻撓察里津第10集團軍補給工作的南方戦線 

司令員（瑟京）以及其他人（奧庫洛夫）；斯維爾德洛夫對此未予理睬。RGASPI,£ 

'7, op. 109, d. 4, L 71, 79, 82; Volkogonov, Triumfi tra^ediia, I/i： 101.在莫斯科 > 列事 

在10月23日接待了斯大林，而且他顯然做了調解,由斯翎德洛夫以列寧的名 

義給托洛茨基發了電報（譯註：《列寧全集〉第48卷，第382-383頁）。Meij”， 

Trotsky Papers^ I： 158-60; Leninskii sbomik. XXXVII: 106.
“7 D. R Zhloba, MOt nevinnomyskoi do Isaritsyna,n 於 Bubnov, Gm必如血voinat 1: 

28-34, 32-4; Azovtsev, Grazhdanskaia voina v SSSR, 1:229; V. Shtyrliaev, "Gc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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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zhdanskoi voiny Dmitrii Zhlob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65> no. 2: 44-6; 

Sukhonikhov, АУЛгии-г, 81, 83-95.關於軍事局勢，參見瓦采季斯給列寧的報吿 

(1918 年 8 月 13 日)：RGASPI, £ 17, op. 109, d. 8,1.51-66.

138 R N. Krasnov, “ѴУікое voisko donskoe,"載於Gessen, Arkhiv russkoi moliutsii, V: 190- 

320 (at 244-5).

139 Izvatiia, October 30, 1918; Sochineniia, IV: 146-7.日洛巴(生於 1887年)厲於斯大林 

通常會喜歡的那種農民出身、無師自通的指揮員。事實上，他是極少數無懼於 

同這位察里津軍閥爭辯的人之一，而這對於斯大林來説，是比日洛巴作為軍隊領 

導人很快暴露出的缺陷更為嚴重的罪行° Nosovich, Krasnyi Tsaritsyn, 60-1. 1918年 

結束之前，日洛巴的「鐵軍」被改编成由鲍里斯•杜緬科(Boris Dumcnko)指揮的 

騎兵部隊，日洛巴當時曾密謀取代他的位置。(杜緬科被他自己那遢的人以頭然 

是捏造的謀穀罪罪名逮捕並處死了。)1920年，在與克里米亞的弗蘭格爾武裝作 

戰時，日洛巴的紅軍騎兵被包圍。1922年，他辭去在紅軍中的工作。1938年， 

斯大林讓人處死了日洛巴。

140幾乎就在同時，隱藏在布爾什維克隊伍中的保安處奸細羅曼•馬林諾夫斯基也 

在1918年10月底以叛變的罪名受到革命法庭的審判。控方査明他向沙皇當局出 

賣了88位革命者，但被吿只對兩人表示悔罪，「我最好的朋友斯維爾德洛夫和柯 

巴。這是我兩大真正的罪行。J六名法官判處馬林諾夫斯基死刑。11月6日，即 

奪取政權一週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凌晨，他被行刑隊處決。他是布爾什維克隊伍 

中最早的叛徒 ° НаІЯп, Intimate Enemies, 7-17,引自 Delo provokatora Malinovskogo 

(Moscow： Respublika, 1992), 159, 216, 108.米寧(《真理報〉，1919年 1 月 11 日)開 

始把19】8年察里津差點兒失守描寫成一場大勝，而這種説法要到斯大林統治時 

期才流行起來：Voroshilov, Lenin, Stalin, i krasnaia armiia, 42-8; Melikov, Geroichakaia 

oborona Tiaritsyna, 138-9; Genkina, “Bor'ba za Tsaritsyn v 1918 godu."

141關於德國軍方習慣性的髙風險賭博，參見Hull, AsboluteDestruction, 291 fF.

142 Deist and Feuchtwanger, “Military Collapse of the German Empire."

143 Lieven, “Russia, Europe, and World War I," 7—47; Jones, “Imperial Russia's Forces," I; 

Pearce, How Haig Saved Lenin, 7.

144 Koehl, “Prelude to Hitler*s Greater Germany," 65.另見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Kitchen, Silent Dictatorship} Lee, The Warlords,以及 Ludendorff My U^rr 

Memories.比較一下俄國軍隊19】5年對加利酉亞的佔領：Vbnvon Hagen, War in a 

European Borderland.

】45轉引自Denikin, Ocherki Russkoismuty, I： 48-9.德國海軍總參謀長,海軍上將喬治• 

馮•米勒(Georg von Muller)在其同時期的日記中大期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犯了 

一個又一個錯誤，尤其是在處理與俄國的和平間題時非常草率。俄國的用潰對 

我們來説本來是件天大的好事，應該好好利用，以便把部隊調往西線。但我們 

非但沒有那樣做，反而佔領了拉脱維亞和愛沙尼亞，並與芬闌糾纏在一起，這些 

都是過於狂妄自大造成的。」Von Miillcr, 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398 (September 

29, 1918).無獨有偶，霍夫曼少將後來在提到西線急需但卻被留在束線的部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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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抱怨説：「我們在東線取得勝利的軍隊受到了布爾什維主莪的

Bennet, Forgotten Peace, 352 （引自 Chicago Daily New$t March 13,1919）.

]46 Wheeler-Bennet, Forgotten Peace, 327; Wheelcr-Bcnnctt, wlhc Meaning of Brat-Licovsk 

Today."

]47 Geyer; MInsurrectionary \0^гІаге.п

]48 PSS（XXXVII： 150, 164.191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日，列寧特意參觀 

了契卡俱樂部（盧比揚卡街13號）。他的意外到來受到了熱烈的歡姓。第二天， 

列寧又回到那裏 > 回答了兩個小時的提問° Izvestiia, 9 November 1918; Vinogradov» 

Arkhiv VChKt 92-3 （citing internal publication）; Latsis, Otchet Vseromiskoi chrev^yvhanoi 

kommu$i9 81; V. I. Lenin v vospominaniiakh chekistovt 111-2.另見阪油,December 18, 

1927;以及RSS, XXXVII： 174.

149 1918年11月18日.巴登親王、帝國總理馬克斯（Max）宣佈，德皇已在九天前退 788

位。流亡荷蘭的威廉舒舒服服地度過了餘生，並在荷蘭破訥桦德國佔領後的

1941 年 6 月自然死亡 ° Hull,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 Clark, Kaiser Wilhilm II.

150 Stevenson, Cataclysm、379-406.

151 Wheeler-Bennet, Forgotten Peace, 370-1,450-3.

152「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囂民主派斷然決裂的時期在歷史上是 

必需的，」列寧寫道，並且邊説，「當局勢迫使小資產階级民主派料向我們的時 

候»還一味對他們採取鎮壓和恐怖的策略，那同樣是（至少同樣是）荒唐可笑 

的。J（譯註：《列寧全集》第35卷，第190頁）Рм泌,November 21, 1918.另見 

PSS, XXXVII： 207-33 （1918 年 11 月 27 日的報吿）.

153 Broadberry and Harrison, EconomiaofWbrldWirL

154 Bond,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8知4.

155 Knobler, Threat of Pandemic Influenza, 60-1.在這些估算中，俄國[纳葛，德国[珈 

萬'法國800萬（差不多佔戰前15至49週歲人口的80%） >英國525葛（差不多佔成 

前15至49週歲男性人口的一半）加上來自帝國的370萬，奥匈帝國780萬，意大利 

560萬•美國430萬，奧斯曼帝國290萬-羅馬尼亞75萬，保加利亞120萬。

156陣亡的大概有77.5萬人 > 另有260萬人負傷，其中死亡多達97菖人。

157 大約有 18.2 萬俄國戰俘死亡。Peter Gatrcll, Russias First World War, 255,259; Reaiia v 

mirouoi voine 1914-1918 gpda, 4 and 4n; Krivosheev, Лш如'53Ц 101-96.英、法' 

德三國總共有130萬人成為戰俘；奧匈帝國成臓俘的有220菖。

158 PSS, XXXVII： 260.

159 PSS,XXVI： 16（1918年3月 15 日）.

160「你們打算做的就是我們正在實行的；你們稱凯共產主義J的我伽他醐控 

制』」，1918年，德國的一名經濟談判代表在柏林對擔有蘇黎世大學經斡博士 

學位（並曾陪同列寧一起乘坐由德國提供的鉛封列車從瑞士回瑚國）的布船 

維克' 波聞人梅奇斯拉夫，布龍斯基（MieczyshwBronski） gS®• Trudyi 

Vserossiiskogo S"ezda Sovetov Narodnogo Khozitastva, 157. （1882 Й 生栾星夜的布龍斯 

基是沃爾夫岡•萊昂哈^（WolfgangLeonhard）Й父親。）魯登联接着又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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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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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172

註釋：第八車

「總體戰」這個説法。Honig, “The Idea oflotal War," 29—41; Chickering, "Sore Loser," 

esp. 176-7.

一名最初來自維爾納/維爾諾（譯註:即現在的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帝俄猶太 

臣民回憶説：「德國人對待當地人就好像他們是牲口，對主人有用，但苴麼權利 

也沒有。」這種説法不僅適用於猶太人。在俄國人統治的地方，屠殺猶太人的現 

象在世界大戰期間和剛結束時是比較普遍的。Abramowicz, Profiles of a Lost Worlds 

199; Roshwald, Ethnic Nationalism, 122—4.

Holquist, Making War, 205, 285-7.

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202,第10集團軍是幾支紅軍中唯----個在南方戰線作戰

的 ° Nadia, О nekotorykh voprosakh istorii grazhdanskoivoiny 106-11.

RGASPI, £ 17, op. 109, d.4,1. 93.米寧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説，托洛茨基「對 

我和伏羅希洛夫説：我把你們押到莫斯科去。」（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4 

卷，第】25頁。）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9： 153.米寧很快被調到了內務人民委 

員部（1918年12月）。瑟京也被調到了莫斯科（11月中句）。

RGASPI, E 17, op. 109, 117（1918 年 12 月 12 Q ）.

RGASPI, £ 17, op. 109, d. 14,1. 65, and RGVA, £ 33 987, op. 2, d. 96,1.10,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17 （庫爾斯克的皮逹可夫給克里姆林宮 

的斯大林的電報»抄送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75 （RGASPI, £ 17, op. 109, d. 12,1. 70: January 4, 1919）.

對於烏克蘭，托洛茨基別的甚麼人都推薦了，甚至是（他也瞧不起的）莫伊謝伊• 

魯希莫維奇。結果，伏羅希洛夫和魯希莫維奇兩人都被派到了烏克蘭。多伊徹 

認為，托洛茨基會感到自責，因為他對於那些喜歡搞陰謀詭計的批評者，尤其是 

伏羅希洛夫，沒有採取更嚴厲的手段，可事實上托洛茨基是試圆對他們採取更嚴 

厲的手段的。Dcutschcr, Prophet Armed, 431-2 （未註明出處）.費奧多爾•謝爾蓋耶 

夫（「阿爾喬姆」）被任命為烏克蘭的政府首腦，代替皮達可夫，他寫信給托洛茨 

基問了這件事情：RGASPI, £. 17, op. 109, d. 14,1. 78.費奧多爾•謝爾蓋耶夫1906 

年遇見了斯大林；他和斯大林（還有娜佳）在察里津曾經住在同一節列車車廂裏。 

亞歷山大•葉戈羅夫接管了察里津的第10集團軍。

Deutschcr, Prophet Armed, 425-6.

Pravda, December 25, 1918.

Trotskii, uPo nauke ili koe-kak?" [January 10, 1919],載於vooruzhala$rrevoliutsiia, I: 

169-73 （at 170-2）.

羅伯特•麥克尼爾認為斯大林設法搞到了一些糧食，完成了對戰罪來説至關重要 

的任務；他還認為儘管托洛茨基堅持要求解除斯大林的職務，但列寧有點猶豫，而 

且列寧繼績重用斯大林去處理別的關鍵事務。McNeaI,S〃G%55~8.相比之下，羅伯 

特•康奎斯待只是指責斯大林不服從命令和以自我為中心。Conquest, 81,85. 

Benvenuti, Bohheviks and the Red Army, 89-91.這三份報吿（1919 年 1 月 1 日、I 月 13 

日和]月 31 0 ）可見麓Sochineniia, IV: 197—224;以及PerepisbasekTetariata TsKRKP（b）, 

V：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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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30 （引自 RGASPI, f. 2, op. 1, d. 26388,1.1-2）; 

Ul'ianova, О Lenine i seme Ul'ianovykh, 113-7; Gil', Shat'let sV I. Leninym, 28-34; 

Malkov, Reminiscences, 190-2; “Как grabili Lenina."—個很有創意的版本可見焚 

Radzinsky, The Last Tsar, 247 （未註明出處）.這件案子被偵破了，當畤，列事的勞斯 

萊斯被人發現撞到了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附近的箱上,契卡的特工們追眼車旁雪 

地上留下的腳印，越過冰封的莫斯科河，把匪首亞什卡•科舍利科夫（Yashka 

Koshelkov）堵在了他的住處。科舍利科夫一夥自革命以來，已嬲害了二十多個 

民警和契卡人員。「他拼死抵抗，」克里姆林宮爾戍司令彼得•馬爾科夫後來寫 

道•「結果到他打光了毛瑟槍裏的子彈，無以為躍的時候才被抓住.J Mal'kov, 

时虬159.自從1918年8月發生了未遂的暗殺事件，就给列事派了一支17人輪 

流戶班的衞隊 > 但他不喜歡衞兵，所以那天只帶了一個。參加區未遂暗殺後的 

予訊工作的阿布拉姆•別連基是列寧的術士長（從1918年10月開始），但他那天 

沒跟列寧在一起。據第13集團軍政治部1919年11月的報吿，當時估計有12名 

特務被派來暗殺列寧:GARF, f.3, op. 22, d. 306,1.4, Volkogonov pape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1.

174 1919年的1,320億金馬克大約相當於2013年的4,420億美元（2,840億英鎊）。德國 

人在1924年和1929年兩次為減少賠款金額進行了談判。1933年，希特勒單方面 

暫停支付賠款。2010年，德國終於遠完了這筆錢。總的來說.考慮到通貨飄 

的因素，德國給英國和法國的賠款要少於法國在輸掉普法戰爭（187（4871）後给 

德國的賠款。

175 MacMillan/“心力9.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在《離和平》 

（ЛмсстяМ岫中描寫了一群他無法理解的老人（最後—章的標题是佚敗j） o

176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772.

177在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話中，英國駐法大使在1916年4月的日記中寫道：曜俄 

國人每消滅一個徳國人就有可能要犧牲掉兩個人，但俄國有足夠多的士兵去承受 

不成比例的損失。」轉引自 Karliner, "Angliia i Petrogradskaia konMiia Antany 

1917 goda,” 329.

178 Ncikon, Strategy and Supply,

179 Thompson, Russia, Bolshevism and the Versailles Peace. 398.

180 Thompson, Russia, Bolshevism and the ѴепаШа Peace. 310» 395.

181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反對凡爾賽條約的-個理由是，被臓的德酥被拋棄 

的俄國有可能互相擁抱在一起；列寧留意到凱恩斯的看法並表示褊项恩斯 

還警吿説 5 德國有可能走向左傾。Keynes,EconomicConstqumca,288-9;PSS,XL1I： 

67, 69, XLIV： 294-5.

182薩杜爾津津有味地回憶説，「從頭至尾，代表們的情緒都非常高測，业指岀， 

"I■列寧不斷發出洪亮的笑聲一這讓他的雙肩和肚子抖動起來一那是丹束成僥

勒斯那樣的人發出的驕傲、威嚴的笑聲；托洛茨基犀利的輔I ；布哈林惡作懺 

'的打趣；契切林挖苦人的幽默。這些俄國人高興起來的樣子各異其&又混入 

孕г了幾個喝了啤酒吵吵鬧鬧 '興高采烈的人一~（弗里茨•［普拉藤'闹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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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o) •)埃伯萊因(Eberlein)、格魯貝爾(Gruber)〔•卡爾•施泰因哈特(3 

Steinhardt)〕的快活以及〔克里斯托•〕拉柯夫斯基的風趣，他更像是巴黎人而不 

是羅馬尼亞人」(拉柯夫斯基是保加利亞人)° Sadoul, "LaFondationdchTroisiant 

international," ас 180,另見Ransome, Russia in 1919, 215,217.

183 Vatlin, Komitem, 57 (RGASPI, £ 488. op. 1, d. 13,1.13-9).

184 "Rozhdenic tret'ego internatsionala," Pravda, March 7, 1919 (Osinsky).

185 Pravda, March 6, 1919,轉載於Irotskii, Piaf kt Komintema, II: 28-30.

186 Riddell, Founding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8.

187 Schurer, “Radek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188代表們建通過了托洛茨基闡述資本主義的墮落和共產主義的稳步發展的宣言. 

Pfrvyi kongress Komintema, esp. 250-1 (代表名單)；Riddell, Founding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sp. 18-9; Carr, Russian Revolution, 14.

189關於重物造成的創傷，阿爾卡季•瓦克斯貝格(Arkadii帆sberg)提供了一距不同 

的説法，説它是由斯維爾徳洛夫的猶太血统引起的。風berg,丘泌，(弓I自 

RGASPI, £ 5, op. l,d.2159,1. 36-7).

】90 托洛次基 » 1925 年3月 13 日，轉載於Zi如卩 Mikhailovich Sverdlov (1926). Fourth 

International, 7/11 (1946): 327-30.列寧在3月11日乘火車去彼得格勒參加了M.T 

葉利扎羅夫(M.TYelizarov ；譯註：1863-1919，列寧姐姐安娜的丈夫，蘇俄第二 

任交通人民委員)的葬橙，3月14日返回。

191 Izvestiia Is К KPSS, 1989, no. 8:164.

192 aVIII s"ezdRKP(b), 18-23 marta 1919g."於PSS,XXXVIII: 127-215 (列寧在代表大 

會上作了十次發言).兩年後，在1921年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克列斯延》^ 

起身紀念斯維爾德洛夫，並在起立的全體代表面前回憶了他的重要貢献。XrM 

[1921], 267-70； X/W [1933], 499-504.

193蘇維埃俄國在大约40個省级黨组織中擁有8,000個鼐委，敏員總數為220,495 

人。紅軍中的黨组織宣稱有29,706名黨員。另外，芬蘭、立陶宛、拉脱维亞、 

白俄羅斯和波蘭的黨组纖也有63,565名黨員。VIHsWRKP(叭哪274.瞼 

also IstoriiagrazJjdanskoi ѵоіпу, Ш: 312-3 (Stasova).

194另外，7%是拉脱維亞人，4%是烏克間人，3%是波蘭人，VIIh'eztiRKPfb) 

[1959]. 451.在1920年黨的笫九次代表大會上，在五百多名與會者常中，除了俄 

羅斯人的比例上升到70%而猶太人的減少到14.5%外，疽些數字幾乎沒有叟化： 

IXs"ezdRKP(b), 551.關於猶太人問題，參見Pipes, Rwsia UndertheBobhevikRfgim, 

99-114.

195倫敎的《泰晤士報〉(1919年3月5日)宣稱，猶太人佔據了75%的髙级職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560; Trotsky, History ofthe Russian Revolution, 1:225-6.

196大會的會議記錄公佈過三次(1919 ' 1933 ' 1959)，但每一次都不完整；它们都 

略去了3月20至2】日單獨召關的軍事會議。不過，列寧在ЗЯ21ІЗЙ後一好 

事會議上的講話被公佈了 (Leninskiisbomik, XXXVII： 135-40)(譯註：參見《列寧全 

集〉第36卷，第170-176頁)。斯大林講話的幾個片段也是在很久以後公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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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htneniia, IV: 249-50）.另見 Bc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my, 106.軍事問题 

的討論最終是在「開放」時期公開的：Izvestiia TiKKPSS, 1989, no. 9:134-90, no. 10: 

171-B9, no. 11： 144-78.

197 晦 ХХХѴШ： 137-8.

|9S Aralov, Lenin vel nas kpobede, 96-7.阿拉洛夫是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9托洛茨基寫埴-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夕，關於沙皇軍官叛變的流言四起，贋力之 

下•托洛茨基吿訴列寧説，在紅軍中服役的前沙皇軍官至少有3萬人，扳變的比 

例相對來説是相當小的。據説列寧顯得十分驚訝。（他可能是假裝驚訝。）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29-30. Lenin, Sobranie sochintnii [1920-26], XVI： 73.

200 Trotskii, Sochineniia, XVII/i: 362.

201 Pravda ind Izvestiia, February 25, 1919,轉載段Izvestiia TsKKPPS, 1989, no. 9:175-вІ. 

軍事反對派包括斯米爾諾夫、格奧爾吉•寢法羅夫（沃爾金）、格里戈里•「尤 

利J •皮燒可夫 ' 安德烈•布勃諾夫、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弗•戈•索 

棱、伏羅希洛夫、謝爾蓋•米寧、菲利普爾•戈洛曉金、亞歷山大•米雅斯尼 

冯夫' N. G.托爾馬喬夫、R. S.薩莫伊洛娃（捷姆利亞奇卡）等人。.

202 kvesttia TiKKPSS, 1989, no. 8: 171-3.

№有些人指岀，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培祿年輕的紅軍指揮員，但察里津的謝爾蓋• 

米寧反對説•白街分子——指為紅軍服務的前沙皇軍官——壓制了年輕的無產 

階級指揮員。相反，莫斯科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謝苗•阿拉浴夫提出了反對 

意見：「不論哪個方面一供應、技術裝備、通訊、炮兵 '浮橋和橋樑的修 

也——到處都需要專家，可是我們卻缺少專家。」（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氧 

第 4卷，第 125、173 頁）Izt心Hie TsKKPSS, 1989, no. 9: 153, 1989, no. 10： 18^9, 

1989, no. 11: 156-9,159-66; Danilcvskii, V I. Lenin i voprosy voennogp smite临a、76.

204 Pokrovskii and Iakovlev, Gusdantvennoe soveihchanie, 61-6.

205 Izvatua TsKKPSS, 1989, no. 11: 162-4.

206托宿茨基也認為，艘民自身的利益一旦得到保障，他們就會背叛革命。Meyer, 

Мт, 142,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對農民抱有的幾乎是普遍的敵意，參見 

Deutscher, Unfinished Revolution, 17.

207 Aralov, Lenin vel nas k pobede, 101-2.

208 1919年8月，列寧指示突厥斯坦方面軍司令米哈伊爾•伏龍芝：「如果哥藤克放 

火燒毁石油,就把他們全部都消滅掉» J Pipes, Unknown Lenin, 69.關於列寧的冷 

诰 , 另見 Pnletarsbaia revoliutsiia, 1924, no. 3:168-9;另見於 Pipes, Unknown Lenin, 50.

209 Izvatiia TsKKPSS, 1989, no. 11: 170; Leninskti sbomik, XXX: 138-9.

210 Dinilcvskii, V. I. Lenin i voprosy voennogp jtroitelitva, 88.有些支持托洛茨基和索柯里 

尼柯夫立場的代表在格里戈里•葉夫多基莫夫發言後退出了會場。

211 Vlih"ezd RKP （b） [AU: Please provide pub year], 273,339-40, 412-23.

212 Izvatiia HKKPSS, 1989, no. 9: 173.

213季諾维也夫在大會發言中把托洛茨基當作一個有助於提升自己關注度的誘人的大

机子，予以猛烈的批評，而正是他打電報給托洛茨基説對軍事反對派已经做出誰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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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第八章

步，並囑咐托洛茨基要把這當作是一個「警吿」。在(1919年3月29日的)一次對 

其手下的列寧格勒黨组缄的講話中，季諾維也夫暗示説，托洛茨基需要明白，黨 

在軍隊中要發揮更大作用，因為「軍事專家」是不能信任的。左心成》成@3, 

1989, no. 8: 185-98 (at 192-5).

Pravda^ March 1, 1919； Benve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72—4.

VIIIs"ezdRKP (b) [1959], 177.關於缺糧問題 » 另見Brovkin, ^Workers* Unrest." 

關於軍隊分到的份額(全部麵粉中的25% ♦草料的40%) »參見Osinskii, **Glavnyi 

nedostatok," 236.

Piaf let vlasti Sovetov, 377; Malic, Economic Organization cfWar Communism, 407, 425. 

Scheibert, Lenin an der Macht.

KrasnaiaMoskva, 54.過去由臨時政府開始採取的配給制此時是以階级為基礎的： 

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勞動者屬於最上層 > 其次是不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者(這其中 

包括官員)，最後是非勞動人口或剝削分子，也就是那些依靠他人勞動為生的人 

(即資產階级)，他們人數不多，但很有象徵:意義。個人暗中提高自己的指標。 

在內戰结束前，「勞動口犧J——或者説領口糧的人最近付出了多少勞動一取代 

了「階级口糧」。

Borrero, Hungry Moscow. (1919年底之前，)土豆是唯一沒有被政府宣佈壟斷的重 

要農作物。

Emmons, Time of Troubles, 237 (January 31, 1919), 392 (December 6, 1920).

ѴШ腿 RKP (b) [1933], 170.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l IV: 46.

弗朗切斯科•本韋努蒂表明了最初對托洛茨基的敬意有多麼深刻和寬泛。他寫 

道：I■對於為創建蘇維埃武裝力量所作的貢獻，托洛茨基得到的回報是黨內許多 

同志的不信任和仇恨 ° J Bcnvcnuti, Bolsheviks and the RrdArmy, 216.

Schapiro, Commmunist 引自 Lenin, Sochineniia, XXV: 112.

到了 1918年12月，政治局已經在運轉了 ；组織局是從1919年】月開始的。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 284, 319, 328, 435, 577, 588.

斯維爾德洛夫的保險櫃直到1935年才打開，並及畤向斯大林作了匯報：“Kuda 

khotel bezhat' Sverdlov?,w ЛгосЛл/Д 1994, no. 1: 3—4. 1919 年，曾經有傳言説，布爾 

什維克正在把錢和黄金向國外轉移，似乎是為可能的逃跑做华備» Stasova, 

Stranitsy zhizni i borby, 103.鲍里斯•巴扎諾夫聲稱 > 內戟時期，沒收的寶石都被 

秘密存放，以備萬一，而斯維爾徳洛夫的埴孀克拉芙季婭•諾夫哥羅釆娃 

(Klavdiya Novgorodtseva)是那些受託保管珠寶的人之一。她把珠寶鎖在辦 

公桌襄，其中有一些大鑽石，顯然是從國家鑽石收藏中心拿走的-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90], 96.

Carsten,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Nertl, Rosa Luxemburg.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109.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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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vda, April 22,1930.

Mitchell, Revolution in Bavaria； Wiite, Vanguard of Nazism.

Weitz, Weimar Germany, Mawdsley, Russian Civil Vlhr, 1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 T C. Gregory Papers, box 2: Hungarian Political Dossier, 

vol. 1: Alonzo Taylor to Herbert Hoover, March 26,1919.

Degr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 52.

1919年2月 2 日和4月 19 日庫恩的電報：RGASPI,f. 17,op. 109,d.46,1.1-2；ft洛 

茨基給Kh. G.拉科夫斯基、N. I.波德沃伊斯基和V А.安東諾夫一奧弗申柯的電 

報：RGASPI, £325, op. 1,4 404,1.86（1919年4月 18 0）；列寧給S.L 阿拉洛夫和 

J.瓦釆季斯的電報：1.92（1919年4月21日）;J.瓦釆季斯和S.L阿拉洛夫给VA 

安東諾夫一奧弗申柯的電報，op. 109,d.46,1.3-5（1919年4月23日）。

Mitchell, 1919： Red.Mirage, 221 （^|的是《曼徹斯特徹報〉記者的話，未註明岀處）. 

lokes, Bela Kun-, Janos and Slottman, Revolution in Perspective.

Viktor Bortnevskii, “Whit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during the Russian Civil 

W紅:Carl Beck papers, no. 1108, 1995;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I: 65-78; 

Holquist, aAnti-Soviet SvodkC

Bortnevski, “White Administration," 360 （引自 N. M. Melnikov, "Pochemu bdye na luge 

Rossiin e pobedili krasnykh?," 29,載於 N. M. Melnikov Collection, Bakhmetev Archives, 

СоІшпЬіа University）. "

Mawdsley, Russian Civil 275-81.

Baron, The Russian Jew, 219.

引文和數據見於Budnitskii, Rossiiskieevrei mezhdu krasnymi, 275-6.反酒主義有利有 

弊，既吸引了一些追随者（尤其是在烏克蘭），也引起了一些追随者的反感。 

Kenez, "The Ideology of the White Movement," 83.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1： 281-4; Filatev, Katastrofa Belogp dvizheniia, 144. 

鄧尼金和高爾察克之間互通信息要花一個月時間。Denikin, Ocherkirusskoismuty,N-. 

85-90.

Kenez, Civil War in South Russia, II: xiii.仍然住在各協約國首都的前沙皇外交官 

們一謝爾蓋•薩佐諾夫（巴黎）、鮑里斯•巴赫梅捷夫（華盛幀）' 瓦西里•馬 

克拉科夫（倫敦）一把以前臨時政府帳上的資金轉給了白軍，雖然那些外交官 

認為反布爾什維克分子無能。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59-63.

Kenez, Civil Vfiirin South Russia, 1:90.

另見斯米爾加1919年10月給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關於挽救察里津戲線的電報 ： 

RGASPI. £ 17, op. 109, d. 3,1.48-50.

Lincoln, Red Victory, 217 （引自"Rech' generala Denikina vlsaritsyne, 20 iiunia 1919 g”” 

BakhmecefF Arkhive, Denikin Collection, box 20）;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rnuty, V: 

108-9; Piontkowski, Grazhdanskaia voina vRossii, 515-6.白軍拒爼承認布爾什維克下 

令改成的格里高利曆，所以還是保持着13天的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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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Suvenirov, Tragediiv, .RKKA 1937-1938, Medvedev, Oni okruzhali Stalina, 229-30; 

Rapoport and Geller, Izmena rodine, 385.

253 Trotskii, Sochineniia, VIII: 272-81.

254 Trotsky, My Life, 359.

255 Argenbright, “Documents from Trotsky's Train,"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向列車工作人員的 

吿別信(1924年7月15日).

256 Trotsky, My Ijfi, 411-22 (e$p. 413); Volkogonov, Trotsky, 164 (引自 RGVA, £ 33987, op. 

l,d.25,L16顼4).乘務人員中有許多是拉脱維亞人，負責人是魯道夫•彼得松 

(RudolfPeterson)。托洛茨基的裝甲列車最終不得不一分為二。

257 larkhova, uTrotskys Train," 27—40.

258 Lunacharsky, 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 68.

259 Argenbright, eHonour among Communists," 50-1.

260 Vospominaniia о Vladimire Il'iche Lenine [1979], III: 446 (K. Danilevsky).

261 Ъсттий, Bolsheviks and the Red Army, 123-8- 1919 年5月 17 日,托洛茨基緊急給列 

寧寫信，要求解除安束諾夫、波德沃伊斯基和布勃諾夫的職務，不讓他們再負責 

監督烏克蘭的戰事。RGASPI, £ 17, op. 109, d. 12,1. 17 (由斯克良斯基轉交列寧).

262 Meijer, Trotsky Papent I: 578-80 (7月 3 日全會的會議記錄).

263 Sochineniia, IV: 273; Komatovskii, Stalin—rukovoditel' oborony Petrogr(ula\ Kornatovskii, 

Razgrom kontrrevoliutsionnykh zagovorov.斯大林曾經在6月要求立即召開全會。

791 Naida, О nekotorykh voprosakh, 183-5.在彼得格勒期間，斯大林再次與阿列克謝•

奧庫洛夫發生衝突，於是列寧再次召回奧庫洛夫(第一次是因為察里津的問題)。

Volkogonov, Triumf i tragediia, I/i: 94-5.

264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63.另見那位犯了錯誤的短暫接任者的回憶錄， 

Samoilo, Dve zhizni, 250伍

265 Trotsky, Stalin, 313-4.後來在進入烏拉爾地區追擊高爾察克時，紅軍有了意想不到 

的收穫：用烏拉爾的工廠工人擴充自己的隊伍。.

266被撤掉的托洛茨基的主要支持者有伊萬•斯米爾諾夫和阿爾卡季•羅森格爾茨； 

另外一個托洛茨基的人，費奧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已经在19】9年5月被解除 

職務°其他被撤掉的還有康斯坦丁 •梅霍諾申(Konstantin Mekhonoshin) '謝苗•阿 

拉洛夫 ' 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康斯坦丁 •尤列涅夫(Konstantin Yurenev)、阿列 

克謝•奧庫洛夫。斯大林在1920年5月18日又恢復了職務(直到1922年4月1日)。 

邦契一布魯耶維奇對革命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的描述以想像的成分居多。Bonch- 

Bruevich, Vsia vlasisovetam, 351-2.邦契一布魯耶維奇和瓦釆季斯不和(ibid., 334-5) °

267 Meijer, Trotsky Рареп, I： 590-3; Trotsky, My Lift, 453.

268加米涅夫東方面軍司令員的職務由米哈伊爾•伏龍芝接任。

269 Izvestiia, July 8 and 10, 1919; Irocsky, My Lifi, 398, 452.

270目前的材料顯示，托洛茨基當時拒絕繼紐擔任軍事首腦，結果是在別人的懇求下 

才繼續工作的。RGASPI, £ 17, op. 3, d. 705 (】927年9月8日，政治局會議的速記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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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這個消息有可能並不像托洛茨基説的那樣出人意料。Trotsky,的环,4傳9

272 PSS, XXXVII: 525-7; Bubnov, Grazhdanskaia voina, 1:246-9.

273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13.

274 Benvenuti, BobheviksandtheRedAmy, 143-61,216-7.
275 Gorlgr, Lcnine et la paysan russe, 95-6.這段話在蘇聯出版的高爾基著作中被剧掉了 °

276 1919年春天，列寧流露過對於沙皇軍官的不屑儷打算讓一名携的官員'米哈 

伊爾•拉舍維奇，擔任軍隊總司令，但是又對托洛茨基的要求作了謳步'發 

正的軍事專家擔任總司令。不過，現在列寧支持的是和托咨茨基有過衝突的謝 

爾蓋•加米涅夫。Mawdsley, Russian Civil^ir, 178-9.
277斯大林很快就會掩蓋他早先所持的反對立場。(Stalin,"Novyi.ИюНАмамЕ 

Rossiiu,n Pravda, May 26,1920.) Sochineniia, IV: 275-7.後來，為了瓣察里津的陷 

落所帶來的尷尬，斯大林主義史學利用了托洛茨基關焚友好與不友好地域的理 

論——沒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Genkina, Tsaritsyn v 1918.

278 Nash vek9 July 10, 1918:4.

279 William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63.
280他還説：「雖然作為政府官員我有特殊的口糧1但要是沒有黑市的骯龍交易，我 

也會餓死，我們在那裏用自己從法國帶來的一點點財物換取吃的東西小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70—1,79.

281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42-3.

282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bhevik Repme, 93-5.
283 Zinoviev, Bofba za Petrograd, 52-3.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445.1925 年，拉舍維奇 

成了陸海軍副人民委員，那年他是站在季諾維也夫一邊；而在1926年，他是站 

在聯合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一涯°斯大林把他作為蘇俄控制下的中 

東鐵路的代表(1926-1928)派到了哈爾濱»他在1927年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 

上被開除。次年，他神秘地死於中國哈爾濱°

284流亡的尤登尼奇1933年在法國的里維埃拉平靜地死去° Rutych,跡_伽啊泓 

ludenicha.

285 Trotskii, Sochineniiay XVII/ii: 19&-7.

286 Kakurin, Kak srazhalas, II: 242-5» 306.
287 Trotsky, My Life, 432-3; Trotskii, Sochineniia, XVII/ii: 310.對於 1919 年 11 月的红旗勒 

章一事，托洛茨基是唯一的資料來源；他對內戰的描述-在凡是可以用其他文献 

予以驗證的地方都是經得起推敲的。

288 Kvakin» Okrest Kolchak^ 175-6.

289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30,1919.

290 Budnitskii, Dengi russkoi emigratsii.
291 Litvin, Krasnyi i belyi terror, 55-6; Holquist, KState Violence»" 19-45 (at 27,引白 

Kyashoxi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150).

292 Krivosheev» Grif sekretnosti sniat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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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有的戰鬥、所有的戰爭和所有的戰役都花費了太長的時間」，托洛茨基承 

認。Trotskii, “Rech'" (1921 年 11 月 2 日)，載於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Ш/і： 57-71

(at 60).

白軍破譯了截獲的紅軍無線電通訊，可還是輸了 ；雙方在對方陣營中都安插了間 

諜，但都難以搞清楚哪個一一即便真的有——不是雙面間諜。

早在1918年9月托洛茨基就提出，由於一場新的而且有可能是持久的戰爭再次臨 

近，布爾什維克必須做好裝備軍隊的準備，讓所有現存的軍工工廠恢復生產，並 

動員社會力量滿足軍事需要。(RGASPI, £ 17, op. 109> d.6,1. 10.)有時候，地方上 

的人也設法恢復了一定的生產能力。Sokolov, Ot voenproma k VPK9 8-28.

Manikovskii, Boevoe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1930], II: 332—5-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hr, 184—5.

即使有了沙皇時代的物資儲備，紅軍要開展軍事行動還是很難。據説紅軍到 

1928年還:在使用某些沙皇時代的儲備物資• A. Volpe, in Bubnov» Grazhdanskaia 

voinay II: 373.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89—90.

MeTguno* Tragediia Admirala Kblchaka9 Ill/i： 69—70; Mawdslcy Russian Civil W&r, 214. 

派普斯認為白軍的負擔是「難以克服的」»參見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0. 

Kakurin, Kak srazahab\ I: 135.

Von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s 69—79; Schapiro, “The Birth of the 

Red Атт*1* 24—32.

L・ S. Gaponenko and V M. Kabuzan, ttMatcrialy sel^ko-khoziastvennykh pcrepisei 1916- 

1917 胳Vbprosy istorii^ 1961, no. 6: 97—115 (at 102—3).

就布爾什維克而言 > 他們並沒有派出足夠多的部隊去贏得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或 

芬蘭進行的內戰，但他們的確是派了部隊，而這一事實給紅色中心地區的防禦造 

成了不利影響 ° Mawdsleys Russian Civil Wir9 123-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268—9;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19-21. 

Leninskii sbomik9 XXXVII: 167.

Pravda^ September 23, 1919; Izwstiia、September 27> October 5 and October 12, 1919. 

另見Dzerzhinskii> Izbrannyeproizvedennye9 I: 197—8 (1919年9月 24 日在莫斯科黨委 

會上的講話)；以及Fomin, Zapiskistaorogchekista^ 108.

Makintsian, Krasnaia kniga VChK^ 315—6； Iz istorii VChKf 325-6, 349—54 (契卡 的內部 

報吿，1919年12月28日).

有一次，大概是在1919年12月11日之後的某一天，列寧在凌晨2時突然出現在 

最高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的辦公室，問了一些問題，通過直通電報與哈爾 

科夫談話，然後又返回了克里姆林宮о

在吹捧性的傳記中，內戰時期做出的重大決定，沒有哪個是跟列寧沒有關係 

的 ° Aralov» Lenin i Krasnaia Armiiat 32.

沃爾科戈諾夫認為托洛茨基在軍事上只能説是一知半解。Volkogonov, Trotskii. I: 

254.米哈伊爾・邦契一布魯耶維奇，一位與托洛茨基過從甚密的前沙皇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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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他的上司對於軍事藝術的技術方面缺乏興趣，但卻是個卓有成效、引人注目 792

的軍事發言人 <■ Bonch-Bruevich, Vsia vlast'sovetam, 269-71.

312托洛茨基與高爾察克之間的差異再鮮明不過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和人民在一 

起，和部隊在一起，」一位親歷者在提到高爾察克時評論説，「但是當他面對他們 

的時候，卻不知道要説甚麼° J Guins, Sibir, II： 367.

313 Trotsky "Hatred of Stalin?,"載 Writings cf Leon Trotsky, 67-71;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64-5 (譯者註釋，72).

314 Trotsky, Stalin, 243, 270 (引用的是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的話).

315 Kenez, Civil ^arin South Russia. II： 61. E. H.卡爾無情的判斷現在仍然是站得住的： 

「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會把高爾察克、尤登尼奇、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幾次 

戰役看作是可悲的巨大錯誤。他們代表的是構想上的愚蠢和執行上的無能；他 

們直接和間接地犧牲了數十萬人的性命；除了加劇蘇維埃统治者對f白J俄以及 

三心二意地支持他們的協約國的怨恨之外，他們也許對歷史進程沒有絲毫影 

響。」要是卡爾對布爾什維主義一樣目光犀利就好了。Davies,-Grr'sChanging 

Views," 91-108 (at 95).

316從中國回去的蘇俄官員看到了類似的情形。《加拉罕宣言>(1919年7月25日)把 

高爾察克描寫成一個「依靠武力和外國資本鞏固其在俄國地位的反革命暴君 

^J^ldron, aThe Warlord."另見 Sanborn, "Genesis of Russian Warlordism."

317心懷怨恨的阿列克謝耶夫1918年對英國特工布魯斯•洛克哈特説，他寧可與列 

寧和托洛茨基合作，也不與克倫斯基合作。Lockhan, British Agent, 288.整個內 

戰期間•克倫斯基——他在蘇俄警察機關的代號是「小丑」一都躲在俄國國 

內或鄰近的芬蘭。1922年，他永遠離開了俄國，先是去了柏林，然後又去了 

巴黎。

318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99.

319 Pereira, White Siberia.

320 Budberg, uDnevik," 269; Mawdsley, Russian Civil War, 155.

321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muty, Ш： 262-3, IV: 45-8.

322 Mawdsky, Russian Civil War, 215 (引自"Final Report of the Brirish Military Mission, 

South Russia" [March 1920], PRO, WO 33/971:29).

323 Ushakov, Belyi iugi Slashchov-Krymskii, BelyiKrym, 185-93.弗蘭格爾的幾位文官部長 

包括彼得•司徒虛威和亞歷山大•克里沃舍因。農業部長克里沃舍因1910年陪

,同斯托雷平去過酉伯利亞。

324 Lazarsld, "White Propaganda Efforts."仍然在華盛顿大使館裏的臨時政府駐美大使飽 

'里斯•巴赫梅捷夫，1920年1月19日給瓦酉里•馬克拉科夫的信中説，反布爾

.什維克運動失敗了，因為它們缺少有力的意識形態與布爾什維主義抗衡。巴赫 

梅捷夫渴望一個以私有財產、真正的人民主權、民主、愛國主義和分框的政治隘

-系為基礎的「俄羅斯民族和民主復興的平台」。對於這埸失敗，古典自由主義的

: 觀點就是如此 ° Budnitskii, MSovenhenno lichno idoveritelno!^ 1:160-5 (ar 161).

325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V: 118.



572 註釋：第八章

326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4 (引自 Russkaia mysl\ May-July 1921: 214). 

「無論如何國家都需要勝利，因此，為了得到勝利，必須竭盡全力，」高爾察克在 

臨死前對布爾什維克的審訊人員説，「我的確沒有任何明碓的政治目標。」當然， 

只有借助於成功的政治鬥爭，才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Virneck, Testimony of 

Kolchai, 187.同樣，鄧尼金後來也寫道，他曾經試圖「讓我們自己以及軍隊不受 

狂暴而好鬥的政治激情的影響，並把意識形態建立在棋素的 ' 無可爭辯的民族象 

徵的基礎上。事實證明這非常困難。『政治』突然成了我們的工作」。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III: 129.

327為在計劃於1922年12月召開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所做的筆記： 

Getzler, “Lenin’s Conception"; “Za dercv’iami ne vidiat lesa," PSS, XXXIV: 79-85 (at 80); 

**Iretii vserossiiskii s"ezd sovetov rabochikh, soldacskikh i krcst*ianskikh depuutov," PSS, 

XXXV: 261-79 (ac 268); ,"I vserossiiskii s"czd po vneshkol'nomy obrazovaniiu," PSSS, 

XXXVIII: 329-72 (at 339); “Konspekt rcchi na X vserossiiskom s"ezde sovetrov," PSS, 

ХІУ: at 440-1 (440).學者們通常會引用列寧指岀的「官僚主義的弊病」和社會主義 

帶來的令人窒息的機關作風，但這種抱怨的話大多是在他因病無法視事的時候説 

的。列寧在內戰期間有關國家建設的觀點是充滿戰鬥精神的。那是「一件了不起 

的事情」，在談到內戰時期的行政機構時他熱情地説。PSS, XLIV： 106 (譯註：《列 

寧全集〉第42卷，第112-113頁).

328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ix-x, 471.

329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330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162.

331 Thomas E Remingt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tate КопсгоГ,"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210-31.

332 MChK, 247;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g 136.

333 Krasnaia Moskva, 631.

334 Trotsky, My Ufi, ^ijl.

335孟什維克尤利•馬爾托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刻意用舊社會的詞彙指岀：「就『人 

民委員』的莊園而言，其優越的生活水平差不多是完全公開的«J Brovkin, 

Comrades, 210(馬爾托夫致戴维•舒帕克〔David Schupack)，1920年6月20日).列 

寧對於人們的看法很敏感；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1921年5月4 13).列寧説自己 

發現了一個待意打着人民委員會名義的休養所，「我恐怕這會引起人們的議論J。 

那個地方被更名為第九休養所，並準備與農業人民委員部合用。RGASPI, £2,op. 

l,d. 18552,1.1-2.

336同樣，1920年5月，阿道夫•越飛私下裹寫信對托洛茨基説：「不平等的現象很 

多，一個人的物質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黨內的地位；你該承認這是一神危 

險的現象。」對於掌權的共產黨人，越飛逮説：「以前黨內的那莉精神，革命者無 

私的 ' 同志式的奉獻的精神已經消失了。J那位圓拉省的布爾什維克的話知越飛 

的話轉引於 A Peoples Tragedy, 695-6 (引自 GARF, £ 5972, op. 1, d. 245, L397-8； 

RGVA, £ 33987, op. 3 d. 46,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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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338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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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地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PSS, XVL: 14—15； Rykov, Izbmnnye proizvedenniia, 10; Iroshnikov, aK voprosu о slome 

burzzhuaznoi gosudarstvennoi mashiny v Rossii."

Annenkov, Dnevnikh moikh vstrech, II: 120-8; Fiilop-Miller,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1928], 136.另見Piotrovskii, Za sovetskii teatr!； Nikulin, Zapiski sputnik^ Evreinoff, 

Histoiredu Th如ePetrov,如洌.這次演出由紅軍政治局主辦，編舞是非布 

爾什維*尼古拉'葉夫列伊諾夫（Nikolai Wvreinov） ‘他因為要大聲地喊口令'嗓 
睪张言П，但也得到了一件（狐狸毛）皮大衣作為獎品；其他人得到的是煙草或 

廊農言按冨安排，特意從喀琅施塔得開來的「阿芙樂爾號」巡洋廳應該鸣炮三 

:沏樂嘉起勝利的樂曲’可儘管技術人員不停地按下停止開炮的按鈕，炮 

囂籍奏。葉夫列伊諾夫頓時哈哈大算

柵修普%観•斯米爾加在軍隊政工人員的-次會議上提岀: 「我們現在必 

籍空鷺矗消政委制度。」他的建議未獲採纳。所必,Decembm, 1919;

^enveniitb E
湾噬#2矗法°他説「托洛茨基在〔國內〕戰爭中顯得榮譽很多，權力很 

:克修%侖則顯得榮譽很少’權力很多」，但塔克低估了對托洛茨基的負面評 

2'哩曜使用了一條或許是虛假的標準：「雖然斯大林在內戰中獲得了寶貴的 

器鷺可他在黨內並沒有因此而赢得擁有-流軍事頭腦的名聲。j但是有誰 

嚣鷺樣的名聲呢？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甚至是托洛茨基？不 

赢是"了這一點'即斯大林「憑藉自己在戰時的工作離，自認為是 

〜矗有力的領導人，能夠對形勢迅速作岀評估並果斷採取行動」。Tucker, &血 

瓮窩當'他對渐的低級指揮員們説：「明天，你們會成為排長 '連長、營 

長、團長，你們會成為新成立的軍隊中名副其實的典® ° JTrotskii, «Unter- 

oRtsery” [faU 1918],載於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1:176-80.

Trotsky, Stalin, 279.對於軍事專家持續佔有的比例，其他的估計要高一些。 

Bubnov, Grazhdanskaia voina, II: 95； Erickson, Soviet Hi^h Command, 33.

麥克尼爾認為斯大林「對於紅方勝利的貢獻僅次养托洛茨基」。McNeaU血50. 

在內戰中，摩西•盧因（MosheLewin）認為：I■斯大林學會了在最惡劣的形勢下 

取勝的政治秘訣：國家的高壓是成功的訣竅；動員、宣傳、武力和恐怖是政權的 

構成要素。」當然，差不多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吸取了這一教訓，有些人從世界 

大戰中就已經吸取了。Moshe Lewin, “Stalin in the Mirror of dw 0M,” 鞍 Lewin, 

心如SSLiaA%.

Loc膏辭&"岫岫成血iapolitika, 88.

Vblkogonov *T°zrf °fa British Agent, 225.

（№时）的编咎23 （引自rgvA, £ 33987, op. 1, d. 2】，【勁普書*；匕 

电5顷,覆族人建議，「建立-支強大的酒太人轉並將其武裝到牙副

，V°tnai revoliutsiia, 36.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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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RGVA, £ 33987, op.3. d. 13s,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19 (Otto von Kurfcll). t?分子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在一本小冊子中寫道»「從其

1 誕生之日起，布甫什维主義就是一項猶太人的事業」，而「對於腦、走投

、 無路' 儀腸傩辘的人民施行無產階级専政，是在倫敦' 紐約和柏林的猶太人小屋

義想出來的」° Rosenberg, Der judische Bokchewismus.另見Bazhanov, Damnation of

普 Stalin, 144.

£ 351 Carr, Socialism tn One Country, I: 157.

І 352烏里揚諾夫家族的猫太血統後來被列寧的姐姐安娜•烏里揚諾夫娜(1864-1935)
q 發現了，她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吿訴了斯大林 > 並強調説，如果把列寧有四分

: 之一猶太血统的事實公之於眾，將會大有裨益。斯大林禁止公閒提及此事。

*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9- 1972年»有關列寧出身的所有現存文件都被

轉移到「特別檔案」中。

: 353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44-5.

354 BonnevskiiandVarustina/A. A Borman»" I: 115-49 at 119.博爾曼假道芬蘭逃走了 ° 

(他後來吹嘘説，契卡人員「大部分都參與了對無辜人民的逮捕，但他們真正的 

敵人卻坐若人民委員的列車旅行，並在人民委員部和軍隊參謀部佔據重要職 

位 ° J ) Bortnevski, eWhit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16; GARF, £ 5881, 

op. 1, d. 81 (Borman, MV stane vragov: vospominaniia о Sovctskoi strane v period 1918 

godaM)> !• 42.

第九章發現之旅

1 Gor'kii, aV. I. Lenin" [1924, 1930],見涂SobraniesocMnmii, XVII: 5-46,轉載於 Bialika, 

V. I. Lenin i A. M. Gofkii, 238-78 (ac 262). 1907 至】913 年，高爾基生活在卡普里 

島；列寧在1908年的時候和他住在一起。列寧】910年也拜訪過高爾基。

2 . Xsnezd [1933], 573-83;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b) v rezoliutsiiakh [5th

edj, I： 393.
3 據經常向斯托雷平提供諮詢意見的一位地方自治機關的財政專家説，1911年5 

月，即斯托密平被暗殺前四個月，斯托雷平曽經粗略地提出過一些關於國家整頓 

的想法。現在從國家檔案馆裹沒能發現這些粗略的想法，而該戚問記載那次據 

説發生過的談話的筆記，也沒有保存下來；我們掌握的只是該間的回憶錄。 

按照他的説法，斯托雷平打算據大並加強地方自治，擴大並改組中央部委ІЙ 

系，包括設立一些新的部委：勞動 '社會保障 ' 自然資源、宗教，以及很不尋常 

的是，民族事務。關於後者，據説斯托雷平的設想是，「居住在俄國境內的所有 

人，不分民族和宗敎信仰，都應當是完全平等的公民」，而新的民族事務部I■應 

當創造條件，在可能的情況下，充分滿足所有民族的文化和宗教願望J。但他也 

認為有些少數民族，比如波蘭人和烏克蘭人，因為有生活在相鄰國家的同族人而 

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威脅。因此，新的民族事務部「不應忽視所有那些想要肢解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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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的內外敵人。對於那些受到俄國的敵人的宣傳影響的民族，政府的任何猶豫 

、亠和動搖都容易在國內引發新的問題J ° Aleksandr V Zen'kovskii, Pravda о Stofypine 

泌(NewYork: Vseslovianskoe, 1956), 79—81,—個不大好的讓本是《斯托雷平 > 俄國最 

(N 後—位偉大的改革家》(Stolypin, Russias Last Great Reformer, Princeton: Kingston Press» 
忒]1986), 33-4.津科夫斯基從1903年到1919年一直擔任基輔自治機關的首席財政專 

'収如

PSS. XXXVII： 153; Debo,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408 (引自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六

$“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j j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231-7.
、>辭”
软-White, Siberian Intervention} leruyuld, Shibberia shuppd\ Stephen, Russian Far East. 132, 

爲、142-5; Cook, Nomonhan9 9.
彳"j紅白雙方的內戰一直是由數量相對很小的少數人進行的，全體人民則表現得極

甚消極」，彼得，司徒盧威評論説；派普斯也認同這一看法：知血Undathe 

^.Bobhevik Regime、136-8 (引自 Russkaia myslt May-June 1921: 211).相反，費吉斯認 
歸寛:「只要農民害怕白軍，他們就會支持蘇維埃政權的要求，儘管不太情願…… 

:补:因此 , 布爾什維克專政是在農民革命過後不久慢慢地加强的° JFiges,Peasant 
'，褊也354.

翳『Adelman,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Party Apparat/ 97.

>9/ Laruelle, Uideologie eurasiste russe, Widerkehr, aForging a Concept."

40 - «Jskhod k vostoku. vii.
夜a ;

Riasanovsky, "The Emergence of Eurasianism," 57.另見 Glebov, uIhe Challenge of the 794 

u；Modem."自許的歐亞主義者的政治主張多種多樣，從國家布爾什維主義(彼得- 

-K薩維茨基〔Pm Savitskii))到托洛茨基主義(彼得,蘇夫欽斯$ (Petr Suvchinskii))

一 M •再到反蘇維埃主義(尼古拉,特魯別茨科伊公爵(Prince Nikolai Trubetskoi)) 有»

]2 McNeal, “Stalin's Conception."斯大林關俄國風俗習慣的論述 > 參見Carr,

I ?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02.
.13；'成'須使蘇維埃政權同樣成為俄國邊疆地區人民群眾所親近和愛戴的政權，」他在

'".《真理報〉上寫道(1920年】0月10日)，I■但是，蘇維埃政權要成為人民群眾所親 

h近的政權，首先應該成為他們所瞭解的政權。因此，必須使邊疆地區的一切蘇 

W善後機關，師法院'、行政機關、經濟機關、直接政權機關(以及黨的機關)盡可 

W屜由熟悉當地居民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語言的當地人組成4-Politika
% 1 - ' 1
^ysoyetskoi ylasti po natsional'nomu voprosu v Rossii," ^^Sochineniia, IV: 351-63 (at
:? 358-60) 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17頁)・

1 徊Rieber,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萤蕨糙宥關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的著述要早於列寧的相關著述。Boeder,加 

Bolshevik132-58.

I Gcllrier, 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13,引自 “Draft of an Article on Friedrich Lists

'匕;BdoL Das nationalischc System derpolitischtn Okonomic1 (1845).
-i #7、I I '
M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9.
r "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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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為自己設在克拉科夫的雜誌《社會民主黨評論〉連寫了六篇文章，其中五 

篇的譯文可見於 http://www.mandsts.o%/archivc/Iuxemburg/1909/national-question/ ° 

Bauer,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Rieber,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n. 113.對於奧地利人在文化自治上的立場， 

格魯吉亞人菲利普•馬哈拉澤提出過類似的批評。Jones,S"诂伝m, 228.斯大林的 

著作讓人想起荷蘭社會民主黨人安束'潘涅庫克(Anton Pannekock)的著作。Van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67.

在斯大林1913年初抵達克拉科夫並在那裏短暂停留的時候，他的文章還只是草 

案；他在維也纳也只作了短暫的停留。Van Ree,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t 220-1.列寧在私人信件中稱讚斯大林1913年的文章寫得「很好」，但是在他自 

己的文章中卻並未想到要提到它。PSS. XLVIII： 169 (February 25, 1913), 173 (March 

29,1913)(譯註：《列寧全集》第46卷，第254、262-263頁).列寧一年後寫的另 

一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論民族自決權〉也絲毫沒有提到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 

文章 » 參見Lenin, Sochineniia, 2nd and 3rd eds., XVII: 427-74.在斯大林的文章發表 

後，列寧寫信给在1906年發表過抨擊南高加索聯邦主義長文的斯旋潘•邵武勉 

(Stepan Shaumyan)説：「同時請不要忘記在高加索人中間物色能夠撰寫有關高加 

索民族問題的文章的同志……關於民族問题的通俗小冊子是很需要的。」(譯 

註：《列寧全集》第46卷，第321、381頁)難以想像斯大林的文章如果不是「通俗 

小冊子」，那會是真麼 ° Lenin, Sochineniia, XVII: 91.

V I. Lenin, *"0 natsional'noi gordosti Velikorossov," Sotsud-Demokrat, December 2, 1924, 

PSS, XXVI: 106-10.另見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7-28.對於列寧 

關於民族問题的著述，特別是在1915至1918年間的那些著述，多年來做過很多 

修改；對於他的著作，有時需要使用早期的版本，而不是《全集》。

Trotskii, Literatura i revoliutsiia, 68.

PSS, XXVI: 109.

“Rossiiskaia Sotsial* demokradcheskaia partiia i ее blizhaishie zadacht," Sochineniia, I: 11- 

31 (ar 11,22).

Sochineniia, I： 32-55; RGASPI, £ 558, op. 1, d. 7 (草案).

Van Rec,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18 (引自 RGASPI, £ 71, op. 10, d. 183,1. 

106-7).

Smith, “Stalinas Commissar for Nationality Affairs," 54.斯大林有時也會在口頭上支 

持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但比較典型的是，他在192】年1月1日對突厥斯坦的共產 

黨員的講話中稱大俄羅斯人是統治民族，對他們來説民族主義無關累要。可 

是，突厥斯坦的共產儻員是「被壓迫民族的兒女」，必須對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 

保持警惕,因為這種情緒「阻礙了我國東部共產主義的形成」° Pravdat January 12) 

1921,見於Sochineniiay-. 1-3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4頁).

因為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的許多著述以及列夫•加拉罕向約翰•里德描述的布爾 

什維克的和莉計劃根本沒有提到要設立一個負責民族事務的特別機構，對形勢發 

展瞭解得不充分的人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神秘，而沒有認識到這顯然是形勢所

http://www.mandsts.o%2525/archivc/Iuxemburg/1909/national-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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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0 Blank, Sorcerer as Apprentice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81 .另見 Rigby, Lenins 

z ' Gcvemment. 5; Reed, Ten Days [I960], 77.

JO Blank, Sorcerer as Apprentice, 13-6; Pestkovskii, “ob ktiabr'skie dniakh v Pitcre," 101-5；

, Pestkovskii, “Vospominaniia о rabote v Narkmonatse," 124-31; h tor Ha 
J-1 *1
阳、natsionaTnogosudarstvennogo stroiteVnva^ I: 48; Manuscvich, ^PoPskie 

sotsialdemokraticheskiepn 131-33-

.31 Pravda、May 19, 1918; Sochineniia^ IV: 88 fE

；32 »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35-6- 
)*- к
)33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37.

，34 "Protiv federalizma,* Pravda^ March 28, 1917,見^Sochineniia^ III: 23-8 (at 27).

蓼.Sochineniia^ IV: 32-3» IV： 66-73,79-80; Gurvich, Istoriia sovetskoi konstitutsii, 147-8 (斯 

大林的草案).

§ 3。" Gurvich, Istoriia sovetskoi konstitutsii, 33,146-7 (斯大林的提纲).

^3^/, Hardy, “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Chistiakov, "Obrazovanic 

违寸 Rossiiskoi Federatsii» 1917-1920 gg."; Chistiakov, aFormirovanic RSFSR как fedendvnoe 

-gosudarstvo,"

—8 ,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1:124-50, esp. 139.

\39；( aOdna iz ocherednikh zadach," Pravda^ April 9,1918,見蛰 Sghineniia、IV: 74-8.另見

* у/ "Organizacsiia Rossiiskoi federativnoi respubliki,n Pravda^ April 3 and April 4,1918,見於 

疝 Sochineniia^ IV: 66-73. Stalin, Works, IV: 372.
一甄访伊藤貝拉-克萊恩德勒提出了這一看法，但她把它的發現和實際應用錯羨地歸 

??於列寧：Krcindlcr, ttA Neglected Source of Lenin s Nationality Policy."

g可 VIIIsuezdRKP （b） [1959]» 46—48,77-81.另見Nenarokov, Kedinstvu ravnykh, 91-2 （拉 
快：亦斯）,92—3 （越飛）;and Slezkin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420-1.1917 年

以前 > 許多自由派人士也把建立聯邦的想法看作是烏托邦。參見B.E.諾爾德（B. 
，爵;X・Nolde）男爵的觀點，他的父親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德意志人，母親是烏克 

；蘭人。1907至1917年，他幫助制定和實施了國家政策：Holquist,-Dilemmas； 

'位£241-73.斯大林尋求的是一種中間立場 > 他重申了證民族服從階級的要求，認為 

翌 民族自決的口號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Sochineniia, IV: 158. 
0YH【$WRKP（b） [1959], 55.

腳仞[1919], 343-4.
思 №”WRKP （b） [1959], 425; kvatiia TIKKPSS, 1989, no. 8： 177.

4? j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23.
'^TPeGaulle, Lettres. П： 27-8 （1919年5月 23 日 > 給他母親的信）.

4琮攻18年底»布爾什維克成立了不到1萬人的「西方面軍J ® Kakurin,Russkopol'skaia 

lampaniia 1918-1920. M・大約在同一時期，一名德國將軍在拉脱維亞策到了一場

丄政變；芬聞因為卡累利阿問題向俄國宣戰。

4。Dc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191-212 (esp. 202), 191 (引自 DBFP91: 694,696-8, 

689-91, 710-5);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91; Dokumenty i materiafypo istorii 

sovetsko-polskikh otnoshenii^ II： 3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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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 49 Carley, u7he Politics of Anti-Bol$hevtsm.w
50 Dc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191-212 （esp. 202）, 404, 406.另見 Korbel,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79-93.

51 Воп^скі»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另見 D'Abcmon, 

The Eighteenth Deative Battle of the WotU. 】918 至 1922 年，波閘银隊同時打了六場戟 

爭：Pogonowski, Historical Atlas of Poland.

52貝德克爾的《俄羅斯帝國指南X19I4）説，「西部各省（從前的波蘭王國）、波疑 

的海沿岸地區各省和芬蘭都保存了它們各自的民族習慣」，是説「嚴格意義的俄 

羅斯是從聖彼得堡經斯摩棱斯克和基輔到比窿拉比亞的這條線開始的」。事實證 

明這禎看法有先見之明。Baedeker, Russia, with Teheran, xv.

53 V. I, Lenin, wIclcgramma L D. Trotskomu," PSS, LI: 145-6, February 27, 1919; Davies, 

White Eagle, RedStarf 98. Kostiushko, РоГsko-Sovetskaia voina, I: 40,43, 47; Blank,a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1920年3月17日，一群由自由軍圃和其他準軍事部隊组成的暴 

徒在保守的君主派分子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的領導下 > 試圆在德國 

舉行暴動；列寧打伍報给斯大林，要求儘快剿滅克里米亞的白軍>「以便把我們 

的手完全騰岀來，因為德國的國內戒爭可能會使我們必須向西運動，以幫助共產 

寫人」。卡普暴動失敗了，而在列寧看來 > 它似乎是科爾尼洛夫事件的重演，預 

示着革命會發生決定性的左轉。Lenin,U /. Lenin. ЗЗО-І （1920年3月17日）； 

Adibc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7$KRKP（b）—VKP （b） i Komintem^ 39; PSS, XL: 235-6 

（1920年3月29日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XL: 332 （1920年4月29日）. 

另見 BalabanofE Impressions of Lenin, 109-12;以及 Buber-Neumann» Von Potsdam nach 

Moskau, 8,
54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П: 301; 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 94-100; 

Bon^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1921. 27-9.另見 Dziewanowski/件力 Pihudski.為了支 

持自己對束部遞題地區（在波蘭語中是rkresywschodniej）的領土要求 > 波閑很快 

指岀，1918年夏天，布爾什维克宣佈廢除了帝俄的所有條約 > 其中包括那些讓 

瓜分波蘭合法化的條約。Horak, Polands InternationalAjjair. doc. 223.

55 Reshecar»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s 301-2; VC^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 191-2; Palij, 

The Ukrainian-Pohsh Defensive Alliance.

56踞汕,April 23, 1920.在莫斯科的集會上，有個叫米哈伊爾•奥利明斯基（維季姆 

斯基）（Mikhail Olminsky （Vitimsky））的發言者---- 他長期以來一直崇拜列寧----

回憶了列寧在革命前引起的怨恨。「列寧那時（】8歲）很有名，他熱衷權力、追求 

獨裁、拋棄社會民主運動中最優秀的老一笊領導人、批評所有人並與所有人 

開戰」，奧利明斯基強調説。之後他又説，列寧「在倡埠非民主的組織原則和 

軍事组織原則方面是正確的」° Velikanova, Making of an Idol, 34 （引自Bukov, 

Nedcrisovannyiportret, 1920）.另見Tumarkin, Lenin Lives!t 103.

57 Velikanova, Making of.an Idol^ 34 （引自 Nedorisovannyiportret. 1920）.

58 RGASPLf.Hop. l,d.5 J. 11 （列寧在駕的笫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吿）.

59 Bon^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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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а * Trotskii, ttSmert, pol'skoi burzhuazii" [1920年4月 29 H],見於vooruzhalas9 

woUutsiia. И: 91.另見列寧在同一天對全俄玻璃瓷器業工人代表大會的請話：PSS, 

XL: 331-2.

61 Trotsky; Stalin, 328.但另見За吻& May 6,1920.

62、Stalin, **Novyi pokhod Antanty na Rossiiu," Pravda, May 25 and May 26, 1920; 

"、' Sochineniia, IV: 319.斯大林對波蘭民族主義的看法，另見Pravda, МиЛ 14,1923.

、見於 Sochineniia, IV: 167.

0 Iiander, Das Erwachen Osteuropas, 137

(4 Zamoyski, 'Warsaw 1920、25-6.

6$ Budennyi» Proidennyiput\ 1:245.

(6 Kuz'min, Krushenie poslednego pokhoda Antanty、133-5; Yiulenev; Sovetskaia kavalniia v 

』* boiakh za Rodinu, 169-74.

ff Davies, White Eagle, RedStar^ 120.

68 Dirke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Krasnoi Armii, 735

69 Kantor, Vbina i mir9 13-36.

7P ;Rubtsov, Marshaly Stalina^ 72-3 (VI N.波斯托龍金〔V N. Postoronkio)的回憶 » 他後 

"來加入了白軍).

力"血的介紹人之一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的秘書阿韋利•葉努基澤。VO.Daig 

,r , eMikhaiI Tukhachesvkii," Voprosy istorii, 1989, no. 10: day 41; Volkov, Tra^Jiia russkop 

[上 ofiamtva, 314.

72ц Easter, Reconstructing the State、98,引自 RGASPI, £ 124)op. 1, d. 302,1.4.

ZJ-： Gul\ Krasnyemanhaly, 23.在把高爾察克徹底消滅在西伯利亞的過程中，伊萬•斯 

fу米爾諾夫起到了關鍵作用。

方\ PSS9U： 206-8.

75^ RGASPI. £ 17, op. 109, d. 74,1.28.

76，Zamoyski, Wanaw 1920t 60.

力了 Sochineniia9 IV: 336-41; Mikhutina, Pol'sko- Sovetskaia voina, 182-3-

78 見於 Skvortsov- Stepanov, S Krasnoi Amiei, 78,

79 Budennyi, Proidennyiput9, II： 168-210.

叫3920年7月17日，LD.托洛茨基致S.S.加米涅夫，抄送E.M.斯克良斯基、列

；事及中央委員會：Krasnov and Daines, Neizvestnyi 7rotskiit 307.

81 Radek» Voina poVskikh bdogvardtitsev protiv Sovetskoi Rossii, 17; Karl Radek, "Pol'skii 

r任vopros i internatsional," Kommunisticeskii internatsional, 1990, no. 12： 2173-88; 

寸 Zetkin, Reminiscences of Lenin (London: Modem Books, 1929), 20 (在随後的幾個版 

：：本中删掉 了 )； Lerner, Karl Rad^kt 100-1;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321. Ж 後看 

才來七拉狄克隱瞞了分歧1站在了列寧一邊：“Session of the Zentrale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Germany, Friday, January 28,1921,"載 

牛”於 Drachkovitch and Lazitch, The Comintern, 285.另見Ra&k, Vneshniaia politika 

^Jsovetskoi Rossie 62.



580 註辙：第九車

82 Pravda, July 11» 1920; Sochineniia, IV： 324, 333, 336-41.另見 Ullman, Anglo-Soviet 

Accord^ 166.

83 Hooker, "Lord Curzon and the 'Curzon Line,1" 137.

84 Bonfe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79-82; Wandycz, Soviet-Poliih Relations.

85 Meijer, TrotskyРарт^ II: 228-31;Trotsky, MyLifrf 455-7. 7月 12-13 日,列寧讓人打 

電話給斯大林，要求瞭解斯大林對寇松照會的意見，並説：「我個人認為，這完 

全是一個騙局，是要兼併克里木，這一點已在照會中無恥地提出來了。他們想 

用聘人的諾言奪走我們到手的勝利ojP55,LI：237-8 (譯註:《列寧全集〉第49 

卷，第462頁).

86 Babel, 1920 Diary, Babel, Konar-miia.

87 Airapetian, Legendantyi Gai, 51.

88 Pipes, Unknown Lenin, 85-8; Genitis, Lithuania^ 164-5； 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222-3.

89 Senn,uLithuan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90 Airapetian, Le^endarnyi Gait 124.

91 Mikhutina, РоГsko-Sovetskaia voina, 303-5 (AVP RE £ 04, op. 32, d. 25, pap. 205,1.30-D・

92 Meijer» Trotsky Рареп, II: 228-31; Deucscher, Prophet Armed^ 463-7.

93 Izuestiia TiKKPSS、1991» no. 2: 117; Dokumenty vneshneipolitiki^ III： 47-53; Mikhutina, 

PoVsko* Sovetskaia voina, I: 143» nlv 142—3.

94 PSStU: 240.列寧打電報给在明斯克的溫什利赫特(1920年7月150) ＞問他是否 

認為「蘇維埃在波蘭有可能奪權」？溫什利赫特以迎合的口氣回答説，他「認為隨

796 着我們大兵壓境，蘇维埃最近在波蘭奪權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也承認，他不

能肯定波蘭國內何時會發生起義。Mikhutina, РоГsko-Sovetskaia voina, 173-4； 

Golikov, Vladimir Wich Lenin, IX: 102.布爾什维克的宣傳堅持認為IB不是入侵。「向 

西推進的目的不是為了征服波蘭・徳國和法國 ＞ 而是為了和波蘭、徳國、法國的 

工人聯合起來一那是我們的主要目標，」《紅軍士兵報〉對入侵的蘇俄士兵們解 

釋説，「之所以必須摧毀白色波蘭，是為了建立一個無產階级的波闌，是為了讓 

红旗浪揚在華沙上空。」引自^yszoekki, Varshava 1920. 67.

95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p komandovaniia^ 643—4.

96 Iz istoriii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t III: 326;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iontov, 

ПІ: 225-6.

97 Karaeva, Direktiiy komandovaniiafrontov, HI: documents 260, 227.

98 Borz^cki, Soviet-Polah Treaty of 192】,87 (引自 RGASPI, £ 2, op. lt d. 14673： Kamenev 

on July 13).托洛茨基關於羅馬尼亞問題的便條，1920年7月17日。

99 Pipes, Unknown Lenin, 90-1; Kvashonkin» BaVsheviittkoe rukovodstvo. 148.另見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388 (引自 RGASPI, £ 2, op. lv d. 348); Service, 

Lenin, Ш: 120.

100 1921年的統計數據表明，該城居民總數是79,792人，其中猶太居民足39,602 

人，佔總數的51.6% ＞而這個敏據與之前相比被認為是下降了。波船人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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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德意志人1.9%，俄羅斯人1.8%，白俄鎏斯人0.8% » Bender, Jews of 

Bialystok, 18.
]01這個外來的革命委員會的主席是尤利安•馬爾赫列夫斯基(Julian Marchlewski) > 

他沒能與城裏的波蘭共產黨(有80名靂員)建立聯繫。Mikhutina, Pol,sko-Sovetskaia 

voinat 190.

jq2 Lerner, Attempting a Revolution"; Kostiushko, Polskoe biuro TsK RKP (b)\ Matenafy 

HOsoboipapkinPolitbiuro TsKRKP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109.
j03 Skvortsov-Stepanov, SKrasnoiArmiei, 92-5.斯克沃爾佐夫是目擊者1他實時記錄了自 

己的想法，強調當地的反猶情緒：「德佔期間，猶太人在鐵路工作。現在，比亞 

‘韋斯托克樞紐站的波蘭鐵路工人拒絕接纳他們\(SKrasnoiArmieit23) »他沒有提 

到在紅軍到來之前以及進駐期間猶太人大批離開的情況、對波蘭人店舖和財產的 

剝奪，還有契卡解散猶太人的集體組織。Bender./wj of Bialystok, 20 (?|自Heschel 

ftrbstein, Invazja Bolszewicka a Zydzi: Zbior dokumentow^ff2xsxwt 1921], 1:13-5).

]04 Davies, aIzaak Babel's 'Konarmiya' Stories/ 847;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p komandovaniiay 643—4, 649.

105 Zamoyski, Warsaw 1920, 64, 69.另見 Pinna, KVisU i obratno. 31.

106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101.

107 PSS, LI: 248.

108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III: 338-9;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t 

'* III: 244-5; Naidfl) О nekotorykh voprosakh^ 224.

109 Mikhutina, Pot sko-Sovetskaia voina, 196; Iz istorii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t ПІ: 336.

，Leninskii sbomikt XXXVI: 115-6.

110 Budennyi, Proidennyiput9, II： 281.

ill奉命轉向克里米亞同弗蘭格爾作戰的葉戈羅夫，想帶上布瓊尼的騎兵。布瓊 

尼、伏羅希洛夫和米寧在給托洛茨基的電報中(8月100) >試圖找藉口要求撤銷 

讓他們轉歸西方面軍的命令(他們舉例説，補給問題越來越嚴重，情況十分危 

險)。在加米涅夫和圆哈切夫斯基通過直通電話進行的談話中，後者態度十分堅 

決：他想要得到第一騎兵集團軍 0 Kakurinand Melikov, Voinasbelopoliakami, 504- 

、6; Kuz'min, "Ob odnoi ne vypolnenoidirektiveGlavkoma"62.
111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707-8.

「ІЗ圓哈切夫斯基和加米涅夫在8月9日午夜左右通過直通電話聯繫時，在波蘭軍隊 

г主力的位置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圖哈切夫斯基認為在布格河的北面，加米涅夫認

-'為在布格河的南面 ° Golubev, Direktivyglavnogo komandovaniiat 650-2.

114 Brown, “Lenin, Stalin and the Failure."

1T5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709-10;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III: 258-9 (葉戈羅夫與加米涅夫8月18日午夜剛過時用直通電報進行的談

；話).

116 7uckert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205.

117 Irotslqr, Stalin, 329.有文獻已經注意到這—1Й : Sni^Stabn as Military Commander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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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ennyi» Priodennyiput\ II: 204» 294.

Egorov, Lvov-Vanhavat 97; Naida, О nekotorykh voprosakh^ 226.需要注意的是，8月 12 

日那天，列寧表示諒解，並給斯克良斯基寫道：「是否需要指示斯米爾加 > 應（在 

糧食收完之後）徵集所有的成年男子入伍？需要。既然布瓊尼在南方，就得加強 

北方。」（譯註：《列寧全集》笫49卷，第499-500頁）Naida, О nekotorykh vopmakh. 

228; Golubev, Direktivyglavnogo komandovaniia^ 615-最终，在最高總司令的堅持下 » 

葉戈您夫聽從了命令，但作為委員的斯大林卻拒绝共同簽署葉戈羅夫調動第一騎 

兵集@0軍的命令，结果布瓊尼選擇不接受命令。

Volkogonov, Tnumfi tragediia^ I/i： 103 （引自 RGVA, £ 104, op. 4, d. 484,1. Ц）.

Davies, White Eagle, RedStar9 217; Budennyi, Proidennyiput,9II: 191-339; Egorov, V vov- 

Varshava^ 26-7.參見 Gerasimov, First Cavalry Army, vol. I, between 28&-9.

引自 von RiekhofC German-Polish Relations, 30.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655; RGASPI, £ 5, op. 1, d. 2136 （維克 

托 , 科普〔Ѵісег Корр）致列寧 > 1920年8 月 19 日）；Borz?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86; Himmer, ^Soviet Policy," 672;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bhevik 

189-90.

代表是217人，來自36個國家 > 其中的169名代表有表決框:Riddell, Workers of 

the Wsld、I： II.

理 XLI:219.

Kommunisticheskii trudt July 29, 1920; Farbman» Bolshevism in Retreat^ 137.對共產國際 

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帶有浪漫色彩的看法 > 參見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Ш: 196.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177; 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I: 111-13.

E Isserson» "Sud'ba polkovodtsa," Druzhba naorodov% 1988, no. 5： 184, 187.

Golubev, Direktivy glavnogo komandovaniia^ 662.

PSSt LI: 264.

PSSt LI: 266-7;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260-1.

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243 （引自 Lloyd George Papers, F/203/1/ 9, 

F/203/1/10, August 24）.

V^KVisUiobratno. 242.在（兩次）請辭都被自己的同事拒绝之後，波闌元帥開 

始了贖罪行動；在處於有利局面的關鍵時刻，一支紅軍暫時失去了無線電聯 

繫；圆哈切夫斯基卻沒有當回事；在一名波蘭戦俘那裏找回皮爾蘇茨基作戰計劃 

的副本；所有這些都一樣荒唐。

Borz?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 1921» 95-

Brown, иLenin, Stalin and the Failure»" 43; Karaeva, Direktivy komandovaniiafrontov, IV: 

180-2;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240; Melikov, Srazhenie na Vis奴 125-7. Г前综這場災 

難的禍根早就埋下了，」一名指揮官向托洛茨基報吿説，「在這次〔華沙〕行動中， 

波蘭軍隊的數量超過我們三倍，有些地方超過六倍о J Simonova, uMir i schasfe na 

shtykakh/' 63 （引用了 N.穆拉諾夫〔N・Muranov）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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価Kratkaia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444.謝爾蓋•古謝夫接替斯大林擔任西南 797

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務。

苗 Sumbadze, Sotsialno-ekonomicheskiepredposylkipobedy Sovetskoi vlasti, 211 （米高揚致列

''' 寧）,212 （當地代表致斯大林）;Grazhdanskaia voinavSSSR, II： 330.

齿Meijer, Trotsky Papers, 11-. 147 （托洛茨基致列寧和契切林» 1920年4月20 0 ）.

09 Reissner, Oktober, 163-5.奧爾忠尼啟則參加過1906至1911年在伊朗北部大不里士

.•-的起義。

і'М蘇俄人把庫丘克看作是民族主義分子，而不是共產主義者。Izvatiia, June 16,1920 

"（沃日涅先斯基）;Krasnaiagazeta, June 20,1920 （蘇丹一加利耶夫）.

[41 Zabih, Communist Movement in Iran, 18; Lenczowski, Russia and the Wat in han, 9-10, 

，52-9； Komintem i Vbstok, 75； Chaque ri,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Iran, 166-213.

,.為了傳播革命 > 蘇丹一加利耶夫想要在東部有一個獨立的共產國際和一支穆斯

> '林紅軍，同時把阿塞拜疆作為跳板。亞美尼亞共產黨人也希望把伊朗蘇維埃

:'化。阿塞拜疆黨的領導人纳里曼•纳里馬諾夫（NarimanNarimanov）表示反對> 

一因為他認為伊朗的左翼力量薄弱，主張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维持反帝同盟 

扑關係。

142 Vblodarskii, Sovety i ikh iuzhnye sosedi Iran iAfyinistan, 67-72.

143 Cbaque ri,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Iran. 214-75.

Й4奧爾忠尼啟則和斯塔索娃幫助組織了此次大會° Gafurov, Lenin i natsionalno- 

广•，osvoboditelnoe dvizhenie^ 77.

145季諾維也夫在別的地方承認，出席大會的代表多數是黨外人士。Cm,8油M成 

Revolution, III: 2 ematsional, November 6, 1920）.另見 61, nl （citingKommunisticheskii

-int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n, 1:283-4.
І4б Riddell, To See the Dawn, 45-52,231-2.

148「穆斯塔法•凱末爾的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有位土耳其代表在巴庫説，「我們

Г5支持它，但是，一旦與帝國主義的鬥爭結束了，我們相信這種運動就會轉向社會

曲 革命 ° J Pervyis'ezdnarodov vostoka, 159.

'149季諾維也夫草率地號召對英帝國主義發動聖戰，本有可能造成事與斯違的後

贮果：它會把布爾什維克捲入到一場大範圍的戰爭中，因為莫斯科控制不了穆斯林 

E聖戰分子，同時卻聽任泛突厥民族主義者和其他人追求自己的政治議题。Blank, 

^./"Soviet Politics," 187.

150 Smith, “Stalin as Commissar for Nationality Afibirs," 58;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i National Question, 32-4.

І51 Irotsky, Stalin [1968], 255-62.

451 1921年，列寧對另外一位工作人員阿道夫•越飛寫道：「俄遇』使他〔斯大林〕 

波!徃兰年半來實際上從未擔任工農檢查人民委員，也沒有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 

Д > ypss, UI： 99-101.斯蒂芬•布蘭克根本沒有對擁有差不多資源的人民委員部 

''的運行情況做過比較，卻斷言斯大林想讓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連轉不下去，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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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少數民族共產黨人擁有一個強大的工具»追求他們自己的議題° Blank,Sow" 

as Apprentice 53» 64» 223-4.
153 Filomonov, Obrazovanie i razvitie RSFSR、163. 1919 年7 月，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部 

務委員會甚至建議自我解散，但人民委員會沒有同意。與此同時•有些省的蘇 

維埃已經關閉了轄區內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分支機構。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33 （引自 GARE f 1318, op. 1, d. 2,1. 104）.另見 Makarova, Narodnyi 

临小如讽斯大林後來繼绍游説列寧，説「我堅持要求撤銷（因為在共和國聯盟 

成立之後，我們不需要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了）」，但列寧在斯大林的便條上寫 

道：「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對於滿足少數民族來説是必要的」。APRE£3,op.22,d. 

97,1.136-7, 137ob.>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Volkogonov papers, container 23.

154 Gizzarullin and Sharafutdinov, MinaidSultan-Galiev^ 386.

155 Gizzatullin and Sharafutdinov, Mirsaid Sultan-Galiev^ 52.

156 Togan, Vospominaniia, 197.內戰時期»斯大林還寫過另外幾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文 

童，並且常常是以一穂拉攏的口氣。例如，在《消息報》（1919年2月22日）上， 

他重複了列寧兩個陣營的比喻，把世界分成「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 

「美國和英國，法國和日本」屬於第一陣營，「蘇維埃俄國和一些年輕的蘇維埃共 

和國以及歐洲各國日益增長的無產階级革命」屬於第二陣營。斯大林相信帝國主 

義的「必然滅亡」，相信歐洲革命的成功具有最大的可能性，但他也指出，社會 

主義革命的「吼聲」在「被壓迫的東方各國發出了迴割。（譯註：《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206-209 頁）轉載於 Eudi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45-6.

157 Tbgan, Vbspominaniia^ 199.229-30, 256.

158 1920年I月2日，由蘇丹一加利耶夫領導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中央局向托洛 

茨基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將斯大林從內戰前線召回，那樣他就可以「直接監 

督蘇維埃政権在東部的內部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以平息不滿、消除混亂。他 

們寫道：朱加什维利作為高加索人和民族問題專家，在東部人當中擁有「巨大的 

威信」。RGASPI, £ 17, op. 109, d. 76,!. 1-lob.

159 Schafer, uLocal Politics," passim.另見 Pipes, “First Experiment"; Zenkovsky, *The Tataro- 

Bashkir Feud"; Zenkovsky, Pan-Turkism, 161-9;以及Blank, “Struggle for Soviet 

Bashkiria.”

160 login, Vbspominaniia9 193.

161 關於巴什基爾人 , 參見 Sccinwcdcl» aInvisiblc "Threads of Empire."

162即使斯大林在】918年沒有阻止成立大犍鞄里亞，它在苗要得到巴什基爾人效忠 

的內戰的緊急狀態中也難以生存下來。1918年3月要求成立fit®—巴什基爾共 

和國的命令到 1919年 12月才正式取消。luldashbaev, Obrazovanie Baihkirskoi 

AifWnomnoi Sovetskoi Sotsialisticheskoi Respubliki^ 423.

163 Schafer, uLocal Politics,n 165-90.

164 Schafe, "Local Politics/ 176 （引自 GARE £ 1318, op. 1, <L 45, L 9,44; RGASPI, £ 17, 

op. 65, d. 22» I. 218）; Tbgan, Vospominaniia, 293; Sultan-Galiev, Stat'i, vtystupkniia, 

dokumentyl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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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chafer, “Local Politics/ 176; Kul'sharipov, Z Validov^ 128-39 (瓦利季致斯大林 » 

1919 年 5 月);Murtazin, Bashkiriia i bashkinkie voislta, 207-11; login, ^spomifuniia, 

292-5.

j祐 Tbgan, Vospominaniia. 250-1.

]67 logan, Vospominaniia, 251.

[68 Izvestiia^ May 20 and May 29, 1920; Pravda, May 29,1920; Politika Sovetskoi vlastif 101- 

2; Batsell, Soviet Rule in Russia, 142.

佰9'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47-8 (引自 RGASPI, £ 17, op. 3* d. 68, L 4).
|70 ^Magerovskii, Soiuz Sovetskikh Sotsialisticheskikh Respublik^ I6n; Pipes,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247.

|71 Ro击ch, Volga Iatan, 137-8,146-9.

172 UK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42-3 (RGASPI, £ 17» op. 112,(L 100,1.83- 
八83ob, 4).

173據説斯大林在1919年對自己的副手謝苗-迪曼施泰Й (Semyon Dimanshtein) йЙ
令[過：「蘇丹一加利耶夫長期斜着眼睛看我們，只是最近才老實了一й-JBIank, 798

'""Struggle for Soviet Bashkiria."

174 Dakhshleiger, V. L Lenin、186-7; Murtazin, Bashkiria i Bashkirskie voiska, 187-8;
'Proletankaia Revoliutsiia^ 1926, no. 12:205-7; Zenkovsky, Pan-lurkisml 205-6.

175 Ibgan, Vospominaniia^ 265-7.

476 Tbgan, Vospominaniia, 267-9.瓦利季後來在1922年底寫信請求赦免；魯祖塔克同
代。斯大林商量，斯大林表示同意，條件是瓦利季公開聲明放棄自己的主張，並在巴 

斯馬赤當中鼓動放下武器。據説從瓦利季那裏沒有再收到甚麼消息。品7
V hatiionanoipolitiki TsKRKP, 93.在同蘇俄人打了幾年之後，瓦利季先是移居伊朗， 

後來又到了土耳其，他在那襄採用的姓是托安(Togan)。

177 Bailey, Mission to Tashkent. 119-21.這個叫做奧西波夫(Osipov)的陸軍人民委員逃到 
扌了伊朗о

178 !Zhizn national nested March 2,1919; Sochineniia, IV: 230-1.
17^ Manhall. ttlurkfront.n

180 Frank» Bukhara.

181 Dckumaity vnahneipolitiki. II： 657 (RGASPI, £ 2, op. 1, d. 14345,1.13).

182 Eleuov» Inostrannaia voennaia interventsiia^ II: 513 (RGASPI, £ 2, op. 1, d. 14884,1.1).

183 Litvak and Kuznetzov, a*Ihe Last Emir of Noble Bukhara and His Money."另見 Be&cr, 

2 Russias ProtectQratest 273-95.

184 Genis, US Bukharoi nado konchat'/ 39-44,49-56. Frunze: Istochnikt 1994, no. 5： 38-48.

185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tvat 245, n2 (RGASPI, f 5» op. 2, d. 315* 1- 83:

“Chicherin to Molotov).

186 Gvardeitsy Oktiabria. 269 (RGASPI, £ 124, op. 1, d. 1474, L J5： 1928 年的自傅材料)；

心B^cty. Red Heart of Russia. 134-5.彼得斯的妻子是英國人，所以他講的英語帶有倫

敦口音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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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彼得斯给莫斯科寫道：「我認為應該調查，讓那些沒有採取措施防止這些暴行的 

人負責 ° J Gcnis» *(S Bukharoi nado konchaf»" 49・

188 Gcnis, eS Bukharoi nado konchat\" 39-49 (引自 RGASPI, £ 76, op. 3, d. 234,1. 5; d. 

357» 1. 1) ；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E E Dzerztnnskii, 596 (RGASPI, £ 76, op. 3, d. 

357,1.1: to Zinovy Katznelson, March 14, 1925).

189 Urazaev» Turkestanskaia ASSR,

190 Schapiro, uGcncral Department."

191 Istorichakiiarkhiv^ I (1992): 14-29,譯文見於 Pipes, Unknown Lenint 94-115 (派普斯 

把日期弄錯了)•另見Wdsd, Global Colder. 46.在1972年發表的黨的笫九次代表 

大會的速記記铢中，列寧的譌話被刪掉了。

192 Service» Lenin. Ill: 140-5.

193 Pravda^ September 29, 1920.
194 IXkonfirentsiia RKP(b). 34-6 (拉狄克)20-2 (斯大林),75-9(托洛茨基),82(斯大 

林),372-3» ПІ8.另見Trotsky, Stalin、327-8;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203,

195「我們有勇無謀的先頭部隊，以為勝利在望门列寧私下裘對德國共產黨人克拉  

拉•蔡特金説，「沒有任何人員和彈藥的補充，甚至沒有足夠的乾麵包」，他們 

只好去勒索「波蘭農民和市民」，结果「波蘭農民和市民」「把紅軍士兵視為敵人， 

而不是兄弟利解放者」° Zctkin, Vospominaniia о Lenine. 18-9； Zetkin, Reminiscences of 

Lenin, 20.蔡特金在1924年首次出版了這些回憶錄。另見Pravda. October 9 and 

October 10, 1920.很快，列寧在鴛的笫十次代表大會上説：「在我們的進攻中，我 

們推進得太快——幾乎推進到華沙了 ；這亳無疑問是一個錯誤。我現在不想分 

析它是否是一個戰略性或政治性的錯誤，因為這樣會使我離題太遠。我想這會 

是未來歷史學家要做的事情。」VI. Lenin, aOtchct о politicheskoi deiatclnostilsK 

RKP (b)"[1921 年3月 8 日],見於〃SS, XLIII： IL

196 Davies, White Eagk, Red Star, 208-10.

197即使圖哈切夫斯基沒有被波蘭人趕出華沙，就像皮爾蘇茨基被趕出基輔一樣，難 

道英國和法國會袖手旁觀，任由波蘭被蘇维埃化？

198紅軍士兵們聽蘇俄鼓動人員説自己是「解放者」，但他們發現迎接自己的是波蘭 

工人的滿腔怒火 ° Putna, К Vide i obratno, 137-8; Carr, Bobhevik Revolution III： 215» 

n2; Mikhurina, РоГskaia-Sovetskaia voinat 191—5.

199「1920年，還有1921年的部分時期，」一個匿名的波蘭共産黨人後來回憶説，氣 

是「在對革命發展速度的幻想中」工作的。DziewanOwski,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95 (引自 K.，uPolan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4» no. 1).

200布爾什維克在比亞韋斯托克/別洛斯托克的存在從1920年7月28日持绩到8月22 

日。就如當時一個熱悄的目擊者記錄的，「波蘭革命委員會到來時帶了很少的工 

作人員°赤色波蘭在工作中會及時招募新人」。Skvortsov-Stepanov, S Krasnoi 

Armiei, 47.

201 Lerner, “Poland in 1920/ at 410 (尤利安,馬爾赫列夫斯基)•另見Suslov, Politicheskoe 

cbespechenie sovetsko-porskoi kampa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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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在1920年秋天與徳國共產黨人克拉拉•蔡特金的談話中，列寧承锻:「波蘭發生 

的事情也許是注定要發生的……受到皮爾蘇茨基和〔副第理伊格纳齊•)垃申斯 

基追隨者欺騙的農民和工人，保術了他們的階級敵人，設我П勇敢的紅軍士兵被 

如餓死1把他們引進埋伏圈然後殺害他0 JZetkin, Ѵ(пр0тпіпапііаоLenine, 18-9;

к“，Zctkin, Reminiscences of Lenin9 20.另見3a泌,Oaober9 and October 10,1920.

103 Lerner/Poland in 1920?萊纳錯誤地認為圖哈切夫斯基根本沒有下燈向郭沙進軍 

В 的命令。但他當然是下 了命令：Mcl'tiukhov, Sovtah-pobkU ѵоілу, 74.

204 liikhachevskii, Pokhod za Vislu, chapter 3, translated in Pilsudski, Year 1920 (New York: 

Pilsudski Institute of New York, 1972), ar 242」•後來各版刪掉了「來自國外的革命」

Г 一章。

205他話裏有話地寫道，「由於一系列未曾料到的原因，大本營想把西南方面軍在盧 

布林突出部的主力重新編组，但這一努力沒有成功J^Tukhachevskii.^^

M proizvedenny^ I: 154.

206 Shaposhnikov, Na Vi$U.另見 McCann, “Beyond the Bug.”

207許多傳記作者都採取了斯大林抗命這條線索。Tucker» Stalina Revolutionary, 203-5-

「 早期的一個例外是Uhm,SM%188.9.列寧的門徒們為了保護他的名聲而犧牲了

*「斯大林。「到底誰會從利沃夫到華沙去！」根據邦契一布魯耶維奇的一句頸然是

Г编造的引文中，列寧説道。№岫顷岫潟・

_ 208 Kantor, ѴЫпа i mirt 206,引自 Tukhachesvskys "zapiski о zhizni" (1921 年9月 9 日)，見 

於他在警方那裏的卷宗:IsAFSB,ASDno.R-900(l.

-209 Lewis and Lih, Zinoviev and Martov.

210 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146 (引自 Zinoviev, ZwolfTage^ 74).

211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71-2; Сап»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217-20; 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and Survival 308-9; Weitz, Creating German Communism, 98.
!f*A

212 Brou& German Revolution 502.

213後來，蘇俄方面宣稱，比薩拉比亞的蘇俄領土被羅馬尼亞人佔領。美國和日本

厂 沒有批准該條約。1924年，作為回應，蘇聯在烏克蘭德涅斯特河的左岸成立了 

—個摩爾多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214 Wyszczckki, У^пЬаѵа 1920,256.

215 МсГсіикЬоѵ, Sovtesko-polskie voiny, 104-5.

216 Lenin, “Nashe vneshnee i vnutrennee polozhenie i zadachi panii,1* PSS9 XLII: 17-38 (第 799 
；22頁＞ 1920年11月21日在俄共(布谟斯科省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217 Pilsudski, Year 1920, 222.

218 Pravda^ November 7.

219 Davatts and Lvov» Russkaia armiia na chuzhbine^ 7•弗蘭格爾聲稱有 16萬名 士兵： 
X
刀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Maria Dmitrevna Vrangel* Collection, box 145)folder 28.

220 Zarubin» Bez pobediteki\ A L Litvin, MVChK v sovranennoi istoricheskoi literatury,"見 

0 於Vinogradov, Arkhiv VChK, 51-70 (Ж59Ж). Ж菲姆•葉夫多基莫夫是南方面軍 

r L特別林的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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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43 L

Kalyvas» Logic cfViolence^ 389.

Shklovsky, Sentimental Journey, 208.

Osipova, Klassovaia bofba v d^revcne. 315» 317» 321; Abramovitch, Soviet Revolution, 143- 

5; larov, uKresfianskoe ѵоГпепіе na Severo-Zapade Sovetskoi Rossii,n 134-59； Arthur 

Adams, “The Great Ukrainian Jacquerie,"見於 Hunczak» The Ukraine^ 247-70; Graziosif 

Bclshevikii i kresfiane na Ukraine Arshinov, Istoriia makhnovskogo dvizl)eniia\ Danilov, 

Nestor Makhno; Aleshkin and Vasil'ev, Kresfianskie vosstaniia\ Raleigh, Experiencing Russian 

Civil

Novaia zhizn\ March 26» 1918: 4 and April 19» 1918: 4,見於Bunyan and Fisher, 

Bolshevik Revolution^ 664; Pravda^ March 17, 1918.

Graziosi, aStatc and Peasants," 65-117 (at 76-7, 87).

Landis, Bandits and Partisans Danilov» Km^anskoe vosstanie.以前的研究包括 Singleton, 'The 

Tambov Revolt"; Radkcy» Unknown Civil 以及 Delano DuGarm, "Local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Grain in Tambov, 1918-1921/* 見於 Raleigh, Provincial Landscape 59-8 L 

Baranov, Kresfianskoe vosstanie^ 79.

Aptekar', ttKrcsuanskaia voina»" 50-55 (引自 GARE £ 6, op. 12, d. 194; £ 235, op. 2, d・ 

56, L 6: Shikunov).

Shishkin, Sibinkaia Vandeiat II： 128.

Litvin, Krasnyi i belyi terror, 379 (1921 年 2 月 13 日).

Landis» Bandits and Partisans, 165-6-

「國內外局勢已经惡化，必須扭轉這種局勢。」列寧在1921年2月24日對莫斯科 

黨組織説。「同波ЙІ至今尚未簽訂和約，在國內，盜匪活動日益猖獗，富農暴動 

多次發生。楹食及燃料情況大為惡化。」他把原因歸於社會革命俄人的影彩，「他 

們的主要力量在國外；每年春天他們都夢想推翻蘇維埃政權。」Lenin, 

%也42：272・3(譯註：《列寧全集》笫40卷，第355-356頁)・

Maslov, Rossiiaposle chetyrekh let revoliutsiia II: 133.

Prav<Lit February 12, 1921.

列寧收到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工廠的九點決議：「一 •打倒統治©«斯社會主義 

共和國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政框，因為它沒冇實現俄羅斯辭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二、蘇维埃政權，也就是説，將會實現俄羅斯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勞動人民利益的政権萬歲……」等等о工人要求的是一個不流血 

的國家，並在決議最後高呼「真理萬歲，在自由的Н會主義共和國中言論和新I川 

自由萬歲」。RGASPL £ 2, op. 2» d.561,1.40.

иDoklad nachalnika 1-go spetsiafnogo ocdela VChK Fcl'dmana v osobyi otdel VChK” 

[December 10, 1920],見於Avrich» Kronstadt, 1921, 19-23. 2月 28 日 » 在喀琅施塔得 

問題上，莫斯科的政治局決定採取強硬立埸。契卡副主席克謝諾豐托夫在命令 

中説：「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分子利用工人對生活條件盤苦所產生的本能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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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情緒，試圖煽動起有組織的、席捲全國的反對蘇維埃玫權和俄國共產囂的罷工 

' 運動 ° J Prikaz VChK, a *Ob usilenii ЬогЪу s konterrevoliutsiie,"見於 Avrich, Kronstadt, 

1921,36-7.

239 Izvestiya Vremennogp revoliutsionnogo komiteta matrosov, krasnoarmeitsev i rabochikh, March 

3> 1921; Avrich, Kronstadt, 1921, 50-1; Knnstadskaia tragediia, 114-5; Getzler, Kronstadt, 

205-45 (esp. 213-4).據説在聯邦安全局檔案館中收藏了三百多卷關於喀琅施塔得 

的檔案文件，這些是從包括契卡自身在內的許多機構和出版物中收集的：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 30,流亡巴黎的帕維爾•米留可夫给喀琅施塔得的口號是

'「沒有共產黨人的蘇維埃」，那原本是蘇維埃為防備水兵而作的宣傳，並且一再使 

用 ® Poslednie novosti, March 11, 1921.

240 Pravda, March 3, 1921;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 130-1.托洛茨基在3月 1 日那天抱 

- 怨説，自己無法獲得有關喀琅施塔得事態發展的可靠情報。第二天，季諾維也 

卩;夫、加里寧和拉舍維奇打電話给托洛茨基的助手格魯申：「我們現在確信，在喀 

〈琅施塔得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是要準備暴動……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J他們要求

得到裝甲車和可靠的部隊(在用電報發岀這些內容時，這幾個字被刪掉了)。

:A Avrich, Kronstadt, 1921, 59.在15人的革命委員會中，根本沒有從前的沙皇軍官， 

但有一些軍官受邀幫助制訂喀琅施塔得的防禦計劃。

241 Avrich» Kronstadt, 19219 60, 68.

242 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 215; Brovkin, Behind the Front Lines9 396-7.被扣為人質的包 

括科茲洛夫斯基的所有親屬(27Л >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和佩特里琴科的所有 

親屬(包括沒看親屬關係而只是與他同名的人)。

ЙЗ 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II/ i： 202; Berkman, Kronstadt, 31-2.報紙主編 A. 

~「拉馬諾夫(A. Lamanov)後來也被處決。在喀琅施塔得2,680名共產黨員和候補黨 

7'員中，至少有900人退黨，許多人要求在報紙上發表他們的退黨聲明•

244 Krasnov and Daines, Neizvestnyi Trotskii, 339-41.

245 Kronstadskaia tragediia^ I: 287.

246 Krasnov and Dairies, Neizvestnyi Trotskii^ 345.

247議圆哈切夫斯基震驚的是，有一個被認為絕對可靠的西伯利亞步兵師，是他特意 

宀選來執行任務的，竟然拒絕鎮壓水兵。「如果27師不願意幹，」政權的某位官員 

T在3月14日表示，「那就沒有人願意幹了。」3月15日，革命法庭將許多不服從命 

令的士兵判處死刑»報纸報道了這個消息• Avrich, Kronstadt, 1921, 188 (V. 

J ’ Nasonov); Minakov, Sovetskaia voennaia elitaf 269.

248 ХЛа4 750-65.

249 Sotsialistickeskoe stroitelstvo SSSR, 2-3; Gladkov, Sovetskoe narodnoe khoziaistvo^ 151» 316> 
如 *357; Klepikov» Statisticheskii spravochnik po narodnomu khoziaistvuf 26 (table 8); S. G. 

丄'「Wheatcroft, ttAgriculture»w 見於 Davies,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t 94.

250 RGASPI» £ 17, op. 109, d. 6,1.80.

251 Gimpel'son, Sovetskii rabcohii bias» 8Q-2; Selunskaia, IzmenenHa sotsiaVnoi struktury 

sovetskogp obshchestva, 258.迪亞娜•肯克譏諷説：「當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看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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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率下滑的時候，他們不是改變態度，而是怪罪支持者在肉體上消失了 ° J Diane 

Kocnkcr, "Introduction: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Civil War,"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at 51.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II: 431-6；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197-200.

XXiBezJ, 98 (Rafail); Pavliuchenkov, °Orden mechenostsev,"37—48.

Lenin, ColUctedWorks, 32:41,43, 52, 86.「把這些分歧交給黨內作廣泛的討論和交給 

德的代表大會，是一個大錯」，他斷言，因為爭論噬露出「黨生病了」。Harding. 

"Socialist, Society, and the Organic Labour State," 33.

XfW[l921], 1；X/W[1933], 4.工人反對派提交了他們自己的決議以供考慮(這 

是最後一次由组缱以外的人提交決議)> 但是沒有對這些決議進行表決« 

Lenin, Collected Works, 32: 206.

XrW[1921], 207;ХуW[1933], 380-1.在同一次演講裏一段經常被人斷章取義 

地引用的話中，列寧邊説一也是指托洛茨基的勞動軍動員活動，「我們無論如 

何必須先説服，然後再強制。我們沒有能夠説服廣大群眾……」(譯註：《列寧全 

集》第41 卷，第47頁)XjW[1921], 208；%^ [1933], 382.
該條約恰好是列寧親自簽書的 °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 386; Arthur Adams, “The 

Great Ukrainian Jacquerie,"載於 Hunczak, The Ukraine, 247-70 (at 260).

Borys, Sovietization of the Ukraine.另見 Wolfe, “The Influence of Early Military 

Decisions."

Magerovsky,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I: 179-84.

“Ob ocherednykh zadachakh panii v natsional'nom voprose: tezisy к X s"ezdu RKP (b)," 

Pravda, February 10, 1921,臭孫:Socbineniia, V: 15-29 (at 21-2).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 

吉•契切林反對斯大林的提纲，聲稱斯大林把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一分為二 

的觀點是過時的，因為現在由於帝國主義和全球性金融實體的影轡，已經出現了 

超民族國家。因此，鬥爭不是強國與弱國、獨立國家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鬥 

爭，而是革命的工人階级與超民族的資本主義托拉斯之間的鬥爭» Chicherin, 

uProtiv tezisov Stalina," Pravda, March 6, 8, 9, 1921.

Borys, Sovietization of the Ukraine, 343.

Xs&/[1933], 184-91, Sochineniia, V： 33-44.

Хі^ЦЭЗЗ], 191-2； X/W [1963], 187.

%jW[1933], 192-205;X/W, [1921], 189-96.這一大膽的説法一不是黨製造了 

突厥斯坦的革命，而是相反——成了他同年出版的一本舎的基礎。SaGrov, 

Kolonial'naia revoliutsiia,最初是作為一篇短文發表於 KommunisticheskiiIntematsional, 

1920,no. 14： 2759-2768,薩法羅夫這人卓爾不群：曽經與列寧一起乘坐铅封列車 

回國；1919年9月在列昂季耶夫大街的莫斯科鴛組織遭到炸彈恐怖腹擊時受過 

傷。在與黨的突厥斯坦局負責人托姆斯基發生爭執之後，菠法羅夫和托姆斯基 

都被召回。

XjW[19331,210.r有必要•• “考慮並適應當地的恬況」，米高揚在黛的第十次 

大表大會上説。Massell, Surrogate Proletari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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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XfW [1933], 214.

268 Xsnezd [1933], 214- 7; Sochineniia, V: 45-9.

269 XsMezd [1933], 573-83, 749;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ta （b） v rezoliutsiiakh 

[5th ed.], I: 393.

270 RGASPI, f. 4, op. 2, d. 527, 1. 38 （達尼舍夫斯基），f. 17, op. 84, d. 200, I. 18; 

Pavliuchenkov, Krest'ianskii Brest, 261.

271 Xtnezd [1921], 327; Xsnezd [1933], 856-7; Izvestiia, March 23,1921.

272 XjW[1921], 222; XjW [1933], 406.

273 Mall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War Communism, 446-7 （奥辛斯基）.

274 Sakharov, M旳虹爲12-3.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提醒代表們注 

.意，這些措施他在一年前已經建議過，只是在中央委員會裏被拒絕了（XxW,

349-50）。為了阻止「經濟的惡化」，他曾經建議I•用固定比例的扣除，或者説實

” 物税 > 來代替徵收剩餘產品，那樣一來，地種得好仍然可以有利可圖J 0他擾進 

一步建議説，「交給農民的工業品的數量與所播種糧食的數量應該表現出一種更 

2緊密的關係」。換句話説，要讓農民提高產量，就應該對農民採取激勵措施，要

■讓農民有更好的待遇。托洛茨基的建議，〈工業和農業政策中的根本問題〉發表 

。族1926年。Trotskii, Sochineniia, XVII/ ii： 543-4.托洛茨基在流亡時關於自己對新 

口經濟政策的所謂預見性的描述 > 是非常不準確的。Trotskii, Moiazhizn, II： 199.另 

* ' 見 Pavliuchenkov, Krest'ianskii Brest, 158-9.參見Danilov, **Wc Are Starting to Learn 

」About lrotsky.n

275 Baranov, Krest'ianskoe vosstanie, 14-5.在 1920年6至7月的糧食工作會議上，在某些 

•'官員的推動下，實物税問題被擺上議事日程。列寧成立了一個政府委員會，£ 

*査實物税問題，包括對税後的剩餘產品進行合法的私人貿易時帶來的後果問 

%題。這一問題在《真理報》上（1921年2月17日和26日）展開了爭論• Genkina,-V. 

J I. Lenin i perekhod к novoi ckonomicheskoi politike," Ц.

276 E是布爾什維克難以接受的：1920年12月，孟什維克費奧多爾•唐恩曾建議實 

行糧食供應税 > 但否認他還希望實行自由貿易的説法。Uh, Bread诚血如眄, 

220.

277 Xsnezd [1921], 223-4;X$W[1933], 409.

2/8「1920年秋天和1921年春天.內戰打贏了，而饑荒已經蔓延開來，為食麼還允許 

、丄繼續徵糧呢?[奧蘭多•費吉斯問道。他的回答是：地方上負責徵糧的官員要麼 

E是些機械地執行中央政策的人，要麼本身就是狂熱分子，不管甚麼事，只要看來

對捍衞新政權有必要，他們就樂意做。Figes, Peasant Russia, 271-2.另見 

“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И： 375.

279 XsE 224,468; PSS, XLIII： 69-70.梁贊諾夫曾在1917年11月幫助加米涅夫，想
要組建一個完全由社會主義者組成的聯合政府。 '

280 XjW [1921], 281;[1933], 523-4.
281 X/W[1933], 736.只有I■工人反對派」的成員一 們也不主張實行自由貿易一. 

反對「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來自盧甘斯克的五金工人、工聯主義者尤利•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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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维諾夫（YuriLutovinov，生於1887年）是「工人反對派」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 

後來因為官僚主義和新經濟政策的擴散而在1924年自殺。他是第一個在新落成 

的列寧基受到紀念的人（】924年5月10日），當時領導層爬上木梯，在高大的立 

方形建築上向人群發表講話。妬成May 1，1924.斯大林很快就阻止用這樣的 

方式來紀念自殺者。

282 XxW[1921], 289;[1933], 540;XjW, 533-4.據後來叛逃的巴爾明説，拉 

狄克在1921年年初對莫斯科軍事學院的一群學生説，惓餓的、精疲力竭的工人 

沒有心情再作出犧牲了，但黨不會順從工人的（實際）意願，黨會為了勝利而繼 

續努力。學生們用步槍武裝起來，準備加入到與反革命的戦門中，但那可能意 

味若要去對付工人，而政權正是以這些工人的名義存在的，這將是對忠誠的極度 

考驗• 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94.

283 Zinov^v, Sochineniia^ VI： 626.
801 284 Pavlova,SH诚e, 47-8 （引自 PANO, £ 1, op. 2, d. 12a, L 14, 18, 20: K. 尼舍夫斯

基致時任西伯利亞輦組绿負責人的伊茁-斯米爾諾夫）.

285 Krasnov and Daines, Niezvestnyi Trotskii, 346; Voroshilov» "Iz istorii podavleniia 

Kronstadcskogo miatezha," 22.政權散佈詆毀性的消息1説叛亂分子不是1917年的 

「有覺悟的」水兵 > 而是來自農村的新兵，包括從黑海艦隊調來的「烏克蘭」殷民 

（這是對一個民族的読謗）。因此，對於屠殺他們，沒有哪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會感到良心不安。孟尔维克曽在1917年使用這樣的指控來為工人支持布爾什維 

主義辯解 ° Servic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44.另見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830.

286 Mlechin, Riuskaiaarmiia mezhdu Tratskim, 194•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在途中遇到了到 

莫斯科向黨代表大會報吿的季諾维也夫，他描述的喀琅施塔得的形勢不太樂親。

287在革命委貝會的15名成員中，被俘的只有3人：彼得•米哈伊洛維奇•佩列皮 

奧爾金（Petr Mikhailovich Pcrcpclkin，1890-1921）、謝爾若-斯捷淄諾維奇•韋福 

希寧（Sergei Stepanovich Vcnhinin > 1886-1921）和弗拉季斯拉夫•安束諾維奇•瓦 

爾克（Vladislav Antonovich Wk > 1883-1921） ® Avrich, Kronstadt, 192Ц 179.大多數 

政治避難者後來都通過大赦回到國內。

288 Geczler, “ The Communist Leaden Role,

289 Avrich, Kronstadt, J92Jt 252-6 （APRE £ 26, op. I, d. 80, L 26-34）.

290驚代表大會派去參加鑽壓的人員返回莫斯科的時候，列寧在3月21日接待了他 

們，並拍了一張集體纪念照，頒發了獎章。1930年代，這些/導机壓坂亂的人 

將會被處決 ° Voroshilov, ulz istorii podavleniia Ктоnshtadeskego miatezha”

291 Dcutschcr, Prophet Unarmed、55-6; Trotskii,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f III/ 1: 81.

292 DVP SSSR, Ш: 607-14; Izvestiia, May 7, 1921 （克拉辛）；Krasin, Voprosy vnahnei 

torgovli, 28（i-8,另見Shishkin, Stanovlenie vneshnei politiki postrevliutsionnoi Rossii i 

kapitalisticheskii mirt 101-16.

293 Glenny, Mlhe Anglo-Soviet Trade Абгеетепс.'1 迪博認為 > 李維諾夫與詹姆斯'奥格 

宙迪（James O'Grady） 1920年在哥本哈根達成的協議「打開了通往之後更全面的 

談判的道路」。Debo. "Lloyd George and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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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Andrew,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262-73;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76-9.

295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VIII: 886-9.

296「我們從哪裏得到商品？自由貿易需要商品，農民都是些非常聰明的人，而且他 

們極其擅長嘲笑別人。」Xs”物[1921],227;XsF[1933],413.
297波蘭得到了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的控制權，增加了5.2萬平方英里的領土，波 

蘭人也變成了佔人口總數30%的少數民族（500萬烏克蘭人、150萬白俄羅斯人、 

100萬德意志人，以及300萬猶太人）> 這一點成了國內潛在不穩定的根源。列强 

'起初拒不承認波蘭在東部的新邊界。協約國在1923年3月很不情願地接受了波 

蘭在東部的邊界線；德國繼續拒絕予以承認。"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 250- 

90.

298由於蘇俄人與波蘭人之間玩弄的外交策略，像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一樣，立陶宛 

的獨立地位也得到了再次確認。蘇維埃俄國曾經考慮把多數居民都講波蘭語的 

\維爾諾/維爾紐斯交給立陶宛，想以此來削弱立陶宛民族國家，但在最後還是同 

і意不干涉波蘭和立陶宛關於這座有爭議的城市的衝突，實際上就是保證波蘭在事 

實上的控制權。Bor^zcki, Soviet-Polish Treaty of1921, 220-1. 1923 年 > 莫斯科岀爾反 

•'爾，停止了遣返工作；此外還有一百多萬波蘭難民也不允許離開蘇聯。雙方為 

了波蘭（波蘭王國）在沙皇俄國的黃金儲備中佔有的份額針鋒相對；莫斯科從來 

沒有歸還已達成一致的3,000萬金盧布（是從原來要求的3億減少到3,000萬）。

” 1927年，在收到用寶石償還的兩大筆款項之後，波蘭人對剩下的大部分錢不再 

抱有希望，而是退而求其次，要求歸還他們的文化珍寶。

299 Gruber,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316;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109-10.

300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163 （引自 Rote Fahne, April 4, 1921）.

301 1921年6月25日，季諾維也夫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作了總結報 

吿。在接下來幾天時間的討論中，他、布哈林以及拉狄克為德國的「三月行動」 

進行了辯護；列寧、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指責此次行動。斯大林當時不在莫斯 

科 > 有位與會的德國人後來説，「1921年在莫斯科待上六個月都有可能不知道他 

的存在，」他還説，「列寧根本沒有甚麼驚人之處，沒有甚麼讓人印象深刻的東西 

……但在大會的分組討論中，他講道理的方式，他説話的語氣，他的結論的選 

輯性 » 都讓人心悦誠服」° Reichenbach, "Moscow 1921," 16-17.

302 Angress, Stillborn Revolution, 137-196.

303 XsHezd [1933], 35; PSS, XLIII： 24.

304 Markina and Federovna, Baltiiskie moriaki, 322-3; Getzler, Kronstadt, 219.另見 Getzler, 

“The Communist Leaders* Role."

305 Avrich, Kronstadt, 1921,138-9 （March 5）.缺乏證據可以證明科茲洛夫斯基參與了喀 

'琅施塔得事件，這一點被掩蓋Г ：3月25日，政治局成立了-■個研究喀琅施塔得 

卜事件的委員會 , 負責該委員會的是人稱雅科夫，阿格拉諾夫（YakovAgranov）的

謝苗•索連松（Semyon Sorenson »生於1893年）'曾經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契卡特 

、工人員，他的內部報吿認為：「對於叛亂的快速清算顯然沒有給白衞分子和口號 

提供出現的機會。」Kronstadtskaia tragediia, II： 33-43 at 42-3 （IsA FSB RE d.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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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t. lA）;Avrich, Kronstadt, 1921, 230-42.契卡後來還叮上了俄國紅十字會，後者

I 在3月8日取道芬蘭趕到喀琅施塔得，並設法帶去了 100袋麵粉和一些醫療物

£ 資。红十字會代表團成員包括從前的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司令、已經移居芬蘭的

/ 帕維爾•維克托壁維奇•威爾肯（Pavel Viktorovich Vilken）男爵。水兵們對於是否

讓紅十字會進城有過猶豫，雖然他們極度需要棍食和藥品。紅十字會代表團在

3 到達第二天就離開了 ；威爾肯留了破，但水兵們知道他是君主派，所以拒絕了

； 他提岀的提供800名武裝人員的建議。
4 306 PSS, LX1II： 13（M3 （1921年3月27日對運輸工人的都話）•列寧明白喀琅施塔得水兵

笑 本身並不是白衛分子。他深信不疑地對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説（3月15日），

彳 「稍微有點覺悟的農民都不會不理解」，「任何倒退都意味着恢復沙皇的舊政府。

；；[ 喀琅施塔得的經驗就表明了這一點。那裏不要白衞分子，也不要我們的政權，然

Э 而別的政權又沒有。因此，他們所處的情況就是一桎最好的宣傳，這種宣傳有利

於我們而不利於其他任何新的政府。」（譯註：《列寧全集》第41卷，第6日5頁） 

換句話説，大概布爾什維主義與白衞復辟之間的其他政治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

- 喀琅施塔得水兵並不是白衛分子。XjW[1921], 227-8；X/WU933], 414.
307契卡反倒是發怖了一則轟動一時的公告，〈關於在彼得格勒揭露反蘇維埃政權陰 

謀的通吿〉，它提到在彼得格勒有個由V N.塔甘采夫（V N.lagantsev）教授領導 

802 的戰鬥组織（塔甘采夫已於1921年5月被逮捕）。/zt/ллй, August 31, 1921.

308似乎對社會革命藏領袖维克托•切爾諾夫念念不忘的捷爾任斯基，援引切爾諾 

夫在愛沙尼亞塔林流亡時的出版物作為他與白術分子合作的證據。Dzerzhinskii, 

uDoklad о vscrossiiskoi chrezvychainoi komissii о raskrytykh i likvidirovannykh na 

cerritorii RSFSR zagorovakh protiv sovetskoi vlasti v period maia-iiunia 1921 goda/ TsA 

FSB, £ 1, op. 5, d. 10, L 1-20,載於 Vinogradov, Arkhiv VChK、593-612.切爾諾夫根本 

沒有參與喀琅施塔得事件：他從愛沙尼亞派信使給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員會送了一 

張便條，指岀他作為（被解散的）立憲會議主席，將會來到島上領導恢復立憲會 

議的門爭，但是在3月12日的會議上，只有一名水兵表示支持，结果該建議被擱 

置了。3月13日，佩特里琴科送了一張表示感謝的便條，但是被拒收了。 

Kronstadukaia tragediia 192Ц I: 403; Avrich, Kronstadt, 1921, 124-5.

309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March 18, 1921: 6.

310 Marcov, uKronshtadctn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April 1921, no. 5： 5; Burgin, Sotsial- 

danokraticheskaia memhevistskaia literature 297.

311 Getzler, Martov^ 204-17; Burbank» Intelligentsia and Revolution, 59.

312 人SS,XLIII:241-2・

I 313 Esikovand Kanishev, aAntonovskii NERf, 60-72.
I 314 "Zapiska E. M. Sklianskogo 26 Aprclia 1921 g・,"見於 Lenin, V I. Lenin. 428-9» 459-60.

、 列寧在莫斯科接見圓哈切夫斯基決不會晚於1920年12月19日 > 他們在那丞討論

'] 了南方面軍的形勢»列寧還要求把報吿送一份給斯克良斯基。1921年4月底，列

寧在圖哈切夫斯基被派去坦波夫的時候再次接見了他。Golikov, Vladimir Il'ich 

hnin, ѴІП: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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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Kronstadskaia tragediia^ I: 291 (季諾維也夫).

.316 Baranov, Kresfianskoe vosstanie. 147-8; Meijer, Trotsky Papers, II: 460-2 (托洛茨基後來 

扣 在回憶時把時間誤記成6月；圖哈切夫斯基的任命在1921年4月28日得到了政治

階局的批准).

号17 Landis, Bandits andPartisan$l 209-4L

318 Aptekar', "Khimchisika po-Tambovskii,B 56 (RGVA, £ 190, op. 3, d. 514; 1.73; £ 34228, 

a • op. 1, d. 383, L 172-4; £ 7, op. 2, d. 511,1.140,151; 140, £ 235, op. 2, d. 82, L 38; op. 
m广。3, d. 34,1. lob.)； Baranov, Kresfianskoe vosstaniie, 179.至於要査清楚氣氣使用範圍所

< 存在的困難，參見 Landis, Bandits and Partisans, 265-9.

319 u 'Sfotografirovannye rechi': govoriat uchastniki likvidatsii antonovshchin)Gn Otecheswennye 
T:, atrkhivy. 1996, no. 2: at 65 (chief of camps at Tambov, claiming 2,000 inmates); Werth, “A

State Against Its People,M 110-17.圖哈切夫斯基很快就總給了他在鎮壓暴動的過程 

"ь Г中得到的教訓：「如果驅逐不能立即組織起來，那就應當建立一大批集中營Т 

Mikhail Tukhachevskii, иВогЪа s kontrerevolutsionnymi vosstaniiami," Voina i revoliutsiia, 
_ " 1926, no. 6: 6-9, no. 7:11-13.有些監獄是世界大戰時的集中營。

,3201 Baranov, Kresfianskoe vosstannie, 223-4, 226-7.在坦波夫 » 1922年3-9月，有217人 

；：J ?自願退黨，新入黨的只有29人，而且他們中幾乎沒有人是出身於工人階級о 

Pavliuchenkov, "Orden Mechenostsev,w275 (引自 RGASPI, £ 17, op. ll,d. 110,1.163).

归 32f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348; Plekhanov, VChK-OGPU, 360; 

号费:「1 Landis» Bandits and Partisans, 277-9.

:322J Mnatsakanian, Poslantsy Sovetskoi Rossii, 56-7.

L 323 King, Ghost of Freedom. 169.
А卩-
i 324 Kazemzadeh, Struggle for Transcaucasia, 288-9; Iskendcrov, Iz istorii bor'by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Azerbaidzhana za pobedu sovetskoi vlasti, 527-9.

:325就像饒爾丹尼亞在1918年把考茨基作為權威來引用時所解釋的那樣，「取得勝利 

:婺」的無產階級第一步不是社會改造，而是開始建立民主制度，實現黨的最低綢 

£ E京領•然後再逐步向社會主義最高綱領過渡。\ Sun*Geo慚Na"95.
V ”“X -Л г

、326 Jordania, Staline, ѴёсЬо de la lutten; Vakar, “Stalin”； Kazemzadeh, Struggle for 

Transcaucasia^ 184-210; Suny, Transcaucasia^ 24%

,.327「自由、獨立的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國家，」目睹過這個孟什維克共和國的一位有 

站洞察力的人寫道，「將會作為帝國主義Г小民族J的經典範例，永遠銘記在我的心 

，飼，中。無論是對外的搶奪領土 >還是對內的官僚主義暴政，它的沙文主義都無以

.包f 復加 ° J Bechhofer, In Denikins Russia, 14.

Pravda, May 8, 1920; Mimyidogawrmezhdu GruzieiiRossiei.格魯吉亞的秘密談判團 

憲厂隊包括格里戈爾，烏拉塔澤(GrigolUratadze)、達維德•薩吉拉施維里(1917年 

郷在他曾流放過的察里津任蘇維埃主席)和阿里斯托特爾•米爾斯基一柯巴希澤 

癖(AristodeMirsky-Kobakhidze)。派到格魯吉亞搞顛覆活動的米爾斯基一柯巴希澤 

熱芸或許是從麥捷希監獄的牢房開始實踐這一和平使命的。在去莫斯科的途中，這 

疚嘰個人被奧爾忠尼啟則一他宣怖自己會進行談判一搁住了。米爾斯基一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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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澤設法聯繫了列寧，列寧否決了奧爾忠尼啟則的説法。契切林讓自己的副手 

列夫•加拉罕簽了字；烏拉塔澤代表格魯吉亞政府簽了字。1921年5月10日， 

列寧在辦公室接待了烏拉塔澤。烏拉塔澤和薩吉拉施維里也得到斯大林的 

接待。在莫斯科的格魯吉亞人一起舉行了宴會。De Lon, “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烏拉塔澤在記述中沒有提到薩吉拉施維里和米爾斯基：Uratadze, 

Vospominaniia.後來在1921年，契卡逮捕了藤吉拉施維里並把他(再次)關押到麥 

捷希；1922年11月，他和一大批人一起流亡徳國。

329 至於這份秘密附件，參見Rossiiskaia Sotisalisticheskaia Federativnaia Sovcetskaia 

Rtspublika^ 16.

330 Gleb Maksimilianovich Krzhizhanovskii, 33-4.

331 David Dallin, ^Between the World Wk and the NER” 載於 Haimson, The Mensheviks. 
191-239(at 236)•逢林是一個孟什维克，出席了那次代表大會。

332 Smith, BoL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4 (引自 RGASPI, £ 17, Op. 3, d. 74,1. 3； d. 

122,L2；d.46,L3;d. 55, L 5).

333 Воеппег» The Bolsheviks, 63.

334 Sochineni^ IV： 408.斯大林在《真理報》(12月4日)上把逹什纳克黨人説成是「協 

約國的代理人」。Sochinmiia, IV: 413-4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64頁).

335 Sochineniia, W:\62,237, 372.進一步的推動力可能來自於陰魂不散的卡爾.考茨 

基•他是布爾什维主義的眼中釘和格魯吉亞孟什維主義的英雄。從1920年9月 

到1921年1月，他一直在那個非布爾什维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訪間о他發現獨 

立的「格魯吉亞甚麼也不缺，不僅可以成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國家之一，還可以成 

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J ° Kautsky, Georgia, 14.

336 Jones, “Establishment of Soviet Power," 620-1.

337 Smith,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523 (引自 RGASPI, £ 17, op. 3, d. 122,1. 2; op. 2, 

d. 46, L 3； d. 55,1. 5； d. 56,1. 1); Makharadze, Pobeda sotsialisticheskoi revoliutsii v Gruzii, 

420-3;Zhordania,"讪部如：109-12. 一直在烏拉爾的托洛茨基要求調査。1921 

年年底，馬哈拉澤對格魯吉亞駐莫斯科代表茨哈卡亞抱怨説：「髙加索局的有些 

同志，即使到現在也不承認幾個外高加索共和國的正式存在，而是把它們看作俄 

羅斯蘇维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幾個省® J Smith, ulhc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803 524(引自 RGASPI, £ 157, op. l/c,d. 14,1. 1-5).

338 〃SS,XUI：367.3月2日，列寧寫信給奧爾忠尼啟則，要求「必須採取對格魯吉亞的 

知識分子和小商人讓步的特殊政策……極其重要的是，尋找適當的妥協辦法，同 

饒爾丹尼亞或像他那樣的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結成聯盟……請記住，現在無論格 

盛吉亞所處的國內條件或國際條件都要求格魯吉亞的共產氣員不要硬搬取俄國的  

公式，而要善於靈活地制定以對各極小資產階级分子採取更大讓步為基礎的特殊 

策略d Lenin, Collected Works, 32: 362 (譯註：《列寧全集》第40卷，笫378頁).

339 Ordzhonikidze, Start і тесЬц I: 172.

340就如奥爾忠尼啟則1921年】1月底在梯弗利斯説的，他想用——按斯大林的話説 

--- 「燒紅的烙鐵」、「燒毀民族主義的殘餘势力」° Ordzhonikidze, Stafi i mhif I: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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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1 King, Ghost of Freedom, 173; Avalov, Nezavisimosti Gruzii, 285.

342 King» Ghost of Freedom^ 171.

§43參見丘吉爾1919年8月16日的長篇備忘錄，其摘要見於Churchill, World Crisis, 

251-3.

344 Avalov, Nezavisimosti Gruzii、288-9; Avalishvili, Independence of Georgia^ 266-8.英國專 

員奧利弗-沃德羅普是研究格魯吉亞文學與歷史的學者•

345 Dokumenty vneshneipolitikh II: 755; Garafbv, “ Russko-turetskoe sblizhcnie,** 247.

346格魯吉亞人未能在海外創建一個文化中心0 Rayfield, Literature of Georpa, 234.

347世界大戰期間，在沙皇軍隊中參戰的格魯吉亞人有15萬多，但是，除去戰死

1 的、被俘的和擅離職守的，克維尼塔澤將軍只召集了 1萬人。吉奧爾吉•克維尼 

〜：二 塔澤(Giorgi Kvinitadze，奇科瓦尼〔Chikovani〕將軍(1874-1970))出生於達吉斯 
:% -坦，先後畢業於聖彼得堡的聖康斯坦丁步兵學校和總參軍事學院。他不説格魯 

厂 吉亞語。他與饒爾丹尼亞相處得不好，但後者請他擔任總司令•他反感格魯吉 

""'亞孟什維克利用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動人言辭濫用權力，反感他們相信「民 

'兵」而不相信真正的軍隊。他們任由他離開，接着到危急關頭又再次請他出 

十 馬。1922年他開始在巴黎寫回憶錄；後來他和饒爾丹尼亞葬在同一個基地。 

丄。' Kvinitadze, Moi vospominaniia.

；348 3月17至18日，饒爾丹尼亞派使者與就在巴統外面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斯大林的 
:: 妻兄阿廖沙•斯瓦尼澤、阿韋利•葉努基澤和馬米亞•奧拉赫拉施維里(Mamiya 

:旗阳Orakhelashvili])談判；孟什維克同意讓紅軍從巴統港進入，以防它被土耳其人奪 

"祗''走，並同意為德米特里•日洛巴的騎兵提供四輪馬車。布爾什維克承諾赦免孟 

疽："什維克並在蘇維埃政府中為他們提供職位。孟什維克不相信這些承諾。

.І 349饒爾丹尼亞後來在巴黎南面安頓下來；最後他得到了皮爾蘇茨基的庇護。

350 Kuleshov, “Lukollov mir,» 72-3 (RGASPI, £ 78, op. 1, d. 46, L 1, 3).

351 RGASPI, E 558, op. 4, d. 675,1.1-23.

352 RGASPI, £ 2, op. 1, d. 24278,1.1-2.
「353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 390, DC 348, 618, X: 348, 566, 588,639, XI: 47,113, 

!; :" 128; Meijer, botsky Papers, II: 26-9, 66-7; McNeal, Stalin, 50.與此同時，托洛茨基也 

. 得到了八週的假期：RGASPI, £ 17, op. 112, d. 149,1. 93.

. 354 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47-9 (RGASPI, £ 558, op. 1, d. 3530, 1. 

、[丿1 1-2; Kommunist [Baku], July 31, 1921).阿馬亞克•納扎列江是高加索局的五名成員 
七个之一，1922年在莫斯科成了斯大林的首席助理。

355 De Lon, uStalin and Social Democracy/ 125.

356 Trotsky, Stalin^ 359-60; Lang, Modem History, 238-9 (未註明出處 » 但顒然是依靠孟 

孙，什維克流亡者的記述);Payne, The Rise and Fall ofStalin, 275-6 (重複了蘭的描述).

357 Iremashvili» Stalin urid die Tragodie, 57-62.

358 Pravda Gruziit July 1921» 13; Stalin, "Ob ocherednykh zadachakh kommunizma v Gruzii 
J i ZakavWe,"見於 Sochineniia, V: 88-100 (at 95).

359 ' Belov, Baron Ungem fon Shtemberg; Palmer, Bloody White B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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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Alioshin,Xjwn Odm 167, 183-7.關於這位男爵，鄂木斯克大學的一位波蘭教授 

寫了一部凳人聽聞的內幕紀實»暢銷一時：Ossendowski» Beasts, Men. and Gods.

361 Tornovskii, uSobytiiia v Mongolii-Khalkhc," 168-328 (at 208-13); Alioshin» Asian 

Odyssey. 231.

362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ma, 184-5.

363 luzcfbvich, Samoderzhetspustyni. 3, 133-7-

364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ma. 410-13; Alioshin, Asian Odyssey, 229.

365仇視英國的契切林當時起了領導作用，他堅持認為東方各民族不僅包括穆斯 

林，垣有佛教徒。蒙古和西藏對英國人佔領的印度是潛在的威脅。Amur Sanai. 

uKIoiuchki к vostokou," Zhizn natsionalnoste^ May 26, 1919-

366至於蘇聯方面對他們的描述»參見Severnaia Aziia.】928, no. 2: 79-81.

367 Bubar, Twentieth-Century Mongolia^ 202; Roshchin, Politicheskaia istoriia Mongolia 35-6.

368 Murphy, Soviet Mongolia, 13-4.

369 Rupent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 139; Sumiacskii, uNa zare osvobozhdeniii 

Mongolii,n Pravdat July 26, 1920,見於Eudi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t 

203-4.

370 Baabar, Twentieth-Century Mongolia^ 216; Rupen, Mongo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 141, 

155.事後看來，此次大會成了熊一次黨代表大會。

371 1.1. Lomakina, uKommcncani,n 見於 Pershin, Baron Ungem, 189-259 (at 176-7).

372 Lepcshinskii, Revoliutsiia na Dalnem vostoket 429-32;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ma, 238.

373岀生於華沙的红軍指揮官康斯坦丁 -耀科索夫斯基(生於1896年)率領大批騎兵加 

入了由蘇赫一巴托爾領導的蒙古軍隊，但舉科索夫斯基受傷離開了戰埸。 

Roshchin, Politcheskaia istoriiia Mongolia 20-1;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rna^ 244-5,263.

374 Pravdat}\Ay 9, 1921; Eudi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9 196-7-在莫斯科召開 

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時間是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斯大林未入选共產國際 

執委會的五個蘇俄人之列(季諾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列寧和托洛茨基)。 

大會期間，他正在南方療養。

375 Morozova, Comintern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16 (引自 RGASPI, E 495, op. 154, d.

20,1. 1-7).

376 Alioshin, Asian Odyssey^ 266.

377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ma, 287-8.

378 Palmer, Bloody White Baron. 228 (引自 GARR f. 9427, op. 1, d. 392, 1. 36).另見 

Kuzmin, Baron Ungem v dokumentakh i memtmrakh^ 199-242 (RGVA, £ 16, op. 3, d・ 

222, L ПЗ-ЛоЬ.» 125, 1-19; £ 16, op. 1, d. 37,1. 128» 337» 333, 329; GARF, £ 9427, op, 

1)d. 392,1. 7-13,47-60,35-46); Sovetskaia Sibir, September 13, 1921 (伊萬,帕夫盧 

諾夫斯基(Ivan Pavlunovsky) »西伯利亞契卡).

379 Kuzmin, Baron Ungern v dokumentakh i memuarakh^ 198-9 (RGASPI, £ 17, op. 3, d. 

195,1.1; op. 163,d. 178,1. 5; op. 163, d. 180,1. 3-3ob.).為了保證不出差錯，莫斯科 

委派被稱為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的米涅伊•古別爾曼(Minei Gubelman)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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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任公訴人，而他恰好是猶太人，雖然這一點似乎並沒有被考慮進他將對那位瘋狂

反酒的男爵做出的判決中，因為雅羅斯拉夫斯基來自東西伯利亞（他是流放犯的

、兒子），而且剛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書記。

Sovetskaia Sibir, September 16, September 17, September 18, and September 20, 1921; 804

Dalnevostochnaia pravda^ September 25. 1921; Kuz'min, Baron Ungem v dokumentakh i 

mmuarakh^ 242-63;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ma, 294-304.

381 Kuz'min, Baron Ungem v dokumentakh i memuarakh, 263 （RGVA, f. 16, op. 1, d. 37, 1. 

330）.

382 Misshima and Tbmio, Japanese View of Outa Mongolia, 27.

383 Nyamaa, Compilation of Some Documents, 7-8.

384 Slavinskii» Sovetskii Soiuz i Kitai. 51-3 （AVP RF, £ 08» op. 5, psap. 3, d. 17,1.1-2; d. 18,1.

4-5）； Tsziun, aSovetskaia Rossiia i Ki tai," 54-5.

385 Roshchin, Politicheskaia istoriia Mongplii, 37 （引自 RGASPI, £ 495, op. 152, d. 9, L 12-4:

鮑里斯。舒米亞茨基致契切林, 1921年8月12日）；Kuz'min, Baron Ungern v 

n dokumentakh i memuarakh^ 264 （RGASPI, £ 5, op. 1» d. 145, L 38: Joffe lener）; Kuz'min,

Istoriia barona Ungemat 199.另見 Murphy, Soviet Mongolia^ Hammond, uCommunist

/ ТЫсеоѵег of Outer Mongolia."

386 RGASPI, £ 495, op. 152, d. 11,1.19-23.契切林贊成會見。他寫信對列寧説，蒙古

I 「革命政府是我們手中最大的牌。它的成立破壞了日本企圓建立一個從太平洋直

到裏海的反革命陣综的計劃。有了友好的蒙古，我們的邊界就完全安全了」。

1' Luzyanin, "Mongolia," 76.

387 Roshchin, Politicheskaia istoriia Mongolii, 70 （引自 RGASPI, £ 495, op. 152, d. 9,1. 65）;

Baabar, Twentieth-Century Mongolia, 222 （引自外交關係中央檔案館，F-l 17, Н/

" N-01）; Morozova, Comintern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43, RGASPI, E495, op. 152, d, 

-9J.63』）.

388北京政府到1922年1月初，即大約兩個月之後，才開始聽到有關蘇蒙條約內容的

傳聞 ° Elleman, uSecret Sino-Soviet Negotiations."

389布爾什維克官員清楚，蒙古的階級差別很小，可剝奪的上層階級財富也很少（就 

像學者伊萬•麥斯基報吿的，他曾是蘇俄派到外蒙古的遠征軍中的一員）。

Maiskii, Sovremennaia Mongpliia, 127.

390 Mall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Vfbr Communism, 506-11.

391 Lih, Bread and Authority； Narskii, Zhizn' v katastrofi, 5.

392 Л95, XLIII: 18.24, XLIV： 159.

393 Vidsberg, Dengi i tseny, 10.

394新經濟政策的法令一直持續到1923年，它們將出版、借款，以及儲蓄和貸款方 

面的払人活動合法化 > 允許從國家那裏租賃工廠 > 允許國營工廠與被蔑稱為「耐 

普曼」的私商做生意。

395 1921年10月17日的一則關於沒收和徵用的法令，要求在沒收貨物時寫一份記

錄，上面要有貨物被沒收人的名字、執行沒收的人的名字、接受貨物存入倉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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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字，以及一份完整的貨物清單。記錄須有簽名，其中包括至少兩位目擊 

證人（通常是鄰居）。該法令還規定，原則上要對徵收進行補償，同時，沒收只 

允許用作合法的懲罰措施。Izvestiia, October 26, 1921;THmashev, Publichnopravovoe 

polozhenielichnosti,!- 177-8.有關如何落實的指示試圆對所有事情都劃定嚴格的界 

線，就此前針對沒收所提出的賠償訴訟，規定切勿白費工夫地下判斷。然而， 

1922年又發佈了一則有關沒收的法令，試圖繼續對1917至1922年旋風式的革命 

沒收活動劃定界線，允許擁有被沒收貨物的人保留這些貨物。左妇成4, March 29, 

1922.

396 Smith, "Stalin as Commissar for Nationality Affairs.n

397 VIIIsuezdRKP （b）^2.

398結束了波蘇戰爭的里加條約（1921）鞏固了通向聯邦結構的道路——白俄羅斯和 

烏克蘭都是簽約國。1919年在明斯克，斯大林和俄羅斯化的亞美尼亞布爾什維 

克亞歷山大•米亞斯尼科夫（Alexander Myasnikov »米亞斯尼基揚〔Myasnikyan）） 

一道，在「兼併」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公 

吿是用俄語、波蘭語和意第緒語發佈的，沒有用白俄羅斯語，那是農民的語 

言。Izvestiia, December 18, 1919;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71-5.

399 1920年10月，斯大林指出：「要求把邊疆地區同俄國分離……這種要求應當攢 

棄，因為它不僅同中部和邊疆地區之間建立聯盟這一問題的提法本身是抵觸  

的，而且首先因為它同中部和邊疆地區人民群眾的利益是根本抵觸的。」 

Sochineniia, IV: 352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13頁）.

400 PSS, LIII: 189-90,這兩位發生衝突的官員是米哈伊爾•托姆斯基和格奧爾吉•薩 

法羅夫。9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此事，不到一個月，突厥斯坦的人事就有 

了變動。

401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加米涅夫在1922年（1923年又出了第二版）出版了一本厚厚 

的匯编----《兩次革命之間》（Be也况” Two Revolutions）----裏面有他的各種報刊文

章。雖然為時已晚，但看來加米涅夫是赢得了 1917年4月與列寧那場著名的爭 

論，當時列寧結束了流亡生涯，回到芬蘭車站，他嚴厲斥責加米涅夫（和斯大 

林），因為加米涅夫反對奪權，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Lih, “The Ironic Triumph of'Old Bolshevism."'

402 RGASPI, £ 558, op. 3, d. 299,1. 55.

403 RGASPI, £ 558, op. 3, d. 68,1. 47.

404 Tucker, Stalin in Power, 45-9.

405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23-7 （RGASPI, £ 5, op. 2, d. 315, L 252-3, 

260）.

406 Sochineniia, V: 117-27 （at 118-19）;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3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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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斯大林和列寧在莫斯科郊外的哥爾克'1922年9月。由列寧的妹妹瑪麗亞•烏 

里揚諾夫娜拍攝。斯大林公佈了他探望列寧時拍攝的照片，以證明所謂的列寧正在 

康復——以及他自己與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的親密關係。這一姿勢的照片並未公開 

發表。

40在有八百多人參加的黨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 

沒帶隨從，和一些與會者在一 

起，1923年4月 > 大克里姆林 

宮。列寧沒有參會°差不多在 

大會之後»克魯普斯卡婭馬上 

就拿出了據説是列寧口授的文 

件，要求解除斯大林的總書記 

職務。



41列寧同醫生和護士在一起， 

1923年，哥爾克。這是他最後的 

照片之一，由瑪麗亞•烏里揚諾 

夫娜拍攝。

42列寧的葬禮，斯大林和莫洛 

托夫抬着靈柩，1924年1月27 
日，夭氣極其寒冷。



43雕塑家謝爾蓋•梅爾庫羅夫正在製作列寧遺容的面模，這尊面模將會擺在斯大 

林的辦公室。

44斯大林的暢銷書《論列寧和列寧主義〉（莫 

斯科，1924）。不只是對機關的操控，還包括 

對意識形態的操控，鞏固了斯大林的權力。



45老廣場街4號的共產黨總部（白色塔樓右側）和老廣場街8號的農業人民委員部（塔 

棲左側），兩者都位於圍着莫斯科商業區的基泰哥羅德高牆的後面。除了黨，斯大林 

爆在老廣場街4號控制着警察、軍隊和外交。



47茲纳緬卡街23號，亞歷山大軍事學校，後成為陸軍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所在地。

48慮比揚卡街2號，契卡一格伯烏一奧格伯烏的總部。



作人員非常稱職。

城4爾嚨慕馈斷次 

是：米哈伊爾•拉舍維奇（副陸軍人民委与+'席q件伏薜希洛夫（莫斯科軍區司 

嚣K整漓El ,布浸霹饗終 

思寵聚在囂識澀結牌齡g"

羅希洛夫。



51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蘇聯秘密 

警察首腦，1922年在黑海岸堤阿布哈茲 

的蘇呼姆療養。由於長期患病和過度勞 

累，他在1926年夏天死於心臟病。

52抬着捷爾任斯基的靈柩，1926年7月。
從右向左依次是：走在前面的溫什利赫特、葉努基澤、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和伏 

羅希洛夫（戴着帽子）。



53奧格伯烏的掌權者•上左：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他接替了捷爾任斯基的 

門，耳他自己也病勢嚴重。上右:人稱亨里希.亞戈達的約諾雷姆•約胡達（新 

任第-副局長），斯大林在秘密警察中的秘密代理人。下左：亞戈達的死對頭阿爾圖 

%厲麗!鷲讐瞥%）'人稱阿爾圖佐夫°捷爾任斯基稱阿爾圖佐夫是 

「讐臂卩的同心"下右：北冋加索奧格伯烏首腦葉菲姆.葉夫多基莫夫，他在 

到索契的別墅拜訪斯大林時送了-份大禮—編造的破壞工業生產的陰謀。



54諷剌格里戈里•季諾 

維也夫的漫畫，説他對常的 

新經濟政策的批評是出於所 

謂的機會主義，1925年12 
月。漫畫作者瓦列里•梅日 

勞克（Valery Mezhlauk）。漫 

蜜所配文字：「馬莎，今天 

晚上要開中央全會；把富農 

和耐普曼的木偶拿岀來，我 

回來後再用術生球把它們封 

起來，我們要到秋天才會用 

到它們oj

55斯大林和新上任的列寧格勒黨組織負責人謝爾蓋•基洛夫，後者接替了季諾維也 

夫的職務，斯莫爾尼宮，1926年4月。從左到右依次是：尼古拉•安季波夫（新任列 

寧格勒第二書記）、斯大林、基洛夫、尼古拉•什維爾尼克（即將離任並調往中央委 

員會機關的列寧格勒第二書記）、費奧多爾•索比諾夫（人稱尼古拉•科馬羅夫，列 

寧格勒蘇維埃負責人）。



17世紀。這是斯大林和家晶矗源:潔卷毕鷲三角形結構可追溯到 

苦鷲覧隹鷲鷲鷲要到喚年M籍』李可夫也曾住在這裏°克里姆 

家的別墅，從前屬於巴庫的囂蠶僻囂/林裏，從1919年起成了斯大林- 

Zubalashvili，俄羅斯化的名字是祖巴洛夫人列翁.祖巴拉施維里（Levon



59瓦西里•斯大林（生於1921年，左） 

和阿爾喬姆•謝爾蓋耶夫，雅爾塔， 

1926年。阿爾喬姆比瓦西里小幾個月， 

他的父親在內戰中死於一場事故，之後 

他就成為斯大林家非正式的養子。

60娜佳和剛岀生的斯維特蘭娜，1927 
年。由莫斯科著名的私人攝影師尼古 

拉，斯維曉夫一保拉（Nikolai Svishchov- 
Paola）拍攝。來自斯大林旳岳父謝爾蓋• 

阿利盧耶夫的相冊。

61左：雅科夫•朱加施維里（生於1907年），斯大林的長子，是斯大林和卡托•斯 

瓦尼澤所生，約1927年。

62右：斯大林的管家卡羅利娜•季爾（左）和斯維特蘭娜的保姆亞歷山德拉•貝奇 

科娃。



63蘇波戰爭的勝利者'波蘭元 

帥約瑟夫•皮爾蘇茨基在對波 

蘭的軍事盟友羅馬尼亞進行國事 

訪問，1922年9月。在蘇維埃軍 

事情報機關的報吿中，波蘭，尤 

其是與羅馬尼亞結盟的波蘭，是 

最大的威脅。

64蔣介石，1927年3月13日，在屠殺作為其政 

治盟友的中共前夕。在得悉自己的襲撃行動正在 

進行之後，蔣介石在日記中説，他「不能安眠」， 

但共產黨人「可殺」<> 可斯大林覺得必須繼續支持 

中國的這位強人，因為他要倚仗蔣介石去抵擋英 

國和日本在中國的影響。



66處在勝利的巔峰，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1927年12月。坐在斯大林左邊的 

是米涅伊•古別爾曼，人稱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他是個全能的工作人員。 

就在代表大會前後，斯大林再次要求解除自己的總書記職務。

67站成一排的敵人：1928年在紅場上參加五一閲兵的外國武官。



68斯大林在西伯利亞的巴爾瑙爾，1928年1月22日。在這些西伯利亞的官員中， 

有許多人，其中包括地區黨组織負責人謝爾蓋•瑟爾采夫（坐在斯大林的右邊），都 

反對斯大林強制集體化的政策，這一政策是兩天前他在新西伯利亞一次極其重要的閉 

門講話中宣佈的。「現在，」斯大林就推行集體化問題對照片中的那些巴爾瑙爾人説， 

「我們會看到 > 誰是真正的共產黨員，誰只是講起話來像共產黨員……我們擁有我們 

想要的所有權力，但我們缺少運用權力的能力。J

69斯大林從鐵路線的終點去 

巴爾瑙爾參加會議時乘坐的交 

通工具：一匹名叫「馬拉」的馬 

和一個帶有木筐的雪橇（裏面 

有件當毯子用的黑色斗篷）。 

巴爾瑙爾在1928年根本沒有汽 

車。



70沙赫特審判，1928年春，工會大廈圓柱大廳中的外國記者。審判被拍成電影， 

並作了大量報道。斯大林利用沙赫特事件激起的狂熱氣氛把群眾發動起來。

71審訊記錄，這是唯一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



岩/村豐鷲’38年維亞特卡省，打倒富農前夕：-個「富農」，腳潔 

5讒g數g布，穿的是樹皮做的聞

73尼古拉• 

畫，1928年2月20日。斯大林—唐 
/EM ,

鷺:鷲既想把我們打成分裂& 

分于」布哈林在1928年7月11日有快 
加米涅夫抱怨斯大林説。月1日向



第三部

衝突

列寧是為革命而誕生的。他真正是紐蟻革 

命爆赍的天才和領導革命的偉大能手。他 

在革命動盪時代覺得比任何時候都自在、 

愉快。

——斯大林• 1924年1月

實際上，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是以純粹的個 

人主義而吿終的……布爾什維克階級最 

大的成就在於，造就了一個強烈地意藏到 

土地私有的價值的農民階級。

——研究俄國農業的德國學者 

馬克斯•洋林，1921年2



未來偶爾會被言中——比如前沙皇內務大臣彼得•杜爾諾沃預 409

言，萬一對德戰爭失敗，就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革命和災難一但未

卜先知基本不可能。弗拉基米爾•列寧的健康狀況及其後果就屬於後 

者。他是個非凡的政治人物。噩夢般的世界大戰以及由此造成的全面 

崩潰，使得想用法治秩序來取代拒不妥協的沙皇專制變得越發不可能， 

但列寧的負面影響也不應低估。1917年8月，甚至在布爾什維克政變之 

前，他就挑釁説：「誰不知道世界上所有革命的歷史都表明，階級鬥爭 

轉變為國內戰爭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剛一上台，列寧就把政治 

暴力提到原則的高度。4在他眼裏，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要比公開的反革 410

命更危險，因為他們會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關於民權制度、 

立憲會議、自由等等的漂亮詞句」去煽動反革命，「誰沒有從整個19世 

紀的歷史中學會這一點，誰就是不可救藥的白癡」。卄在尋常的分歧背 

後，他看到的不是合理的意見，而是邪惡的勢力。他對政治的構想甚 

至容不得政治。&有人認為，每一個社會都是由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組 

成的，應該讓它們各自有政治上的代表，彼此競爭，保持平衡。列寧 

把這一看法斥為向「不道德的」利益集團（I■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 

天真地發出邀請。7他拒絕接受權力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中的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頁。 

t詡註：《列寧全集》第37卷，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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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偽裝。8他拒絕法治，視之為階級統治的工 

具，而不是對抗國家的一種保護措施。9他拒絕考慮讓社會自行組織起 

來以約束國家。”結果，沙皇制度的許多削弱社會力量的特徵得到了野 

蠻的強化：議會成為擺設，國家工作人員變成寄生蟲，平民和私營企業 

家受到迫害和勒索——總而言之，就是不負責任的行政權力，在有關 

社會正義和進步的光芒四射的意識形態的照耀下，極大增強了其冷酷和 

武斷的一面。可列寧卻重病倒下了。

世界歷史上很少有人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之後卻突然退場。這 

樣的結局很像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雖然他們在政治上的 

行事方式迥然不同：林肯打贏了內戰，解放了奴隸，接着就被暗殺了。 

列寧過早的離去無意中引發的革命性震動僅次於布爾什維克奪權，出人 

意料地為斯大林掃清了通往最高權力的道路。

幾乎沒有人知道，列寧的健康狀況早就出了問題。他患有當時的 

多種常見病，不僅包括傷寒、流感和丹毒(一種皮膚病)，還有偏頭痛、 

失眠和暈厥——例如，內戰期間，有一次打獵的時候，他突然倒在一 

根樹椿上，動彈不得(「感覺麻木了」，他説)。1920至1921年的冬天， 

他的失眠和頭痛越來越頻繁，令醫療小組一籌莫展。「很遺憾，我病得 

很重，」1921年2月，在坦波夫省叛亂和彼得格勒工人罷工最緊張的時 

候，列寧寫信給德國的克拉拉•蔡特金説，「我神經失調T (kaputt) oj" 

在接下來那個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期間，他繼續抱怨感到很累。 

411 1921年7月，他的神經十分緊張，當時他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正在改

造：他要求房間之間的牆壁要 I■絕對隔音，地板絕對不能有咯吱咯吱的 

響聲」。口 1921年夏天，政治局幾次要求列寧休息一個月，但他不聽； 

最後，列寧在8月作了讓步。131921年9月中旬，列寧試圖重新開始滿 

負荷工作，但事實證明他做不到。10月，他幾次暈厥。141921年12月， 

雖然工作量減少了很多，但結果還是不行；政治局要求他再休假六個星 

期，於是，列寧就在12月6日動身前往鄉下。在那裏，按照規定，他 

每天最多只能在電話裏就最重要的事情交談一個小時。1922年1月13 

日，他返回克里姆林宮，但身體狀況並未好轉，結果他又回到莫斯科鄉 

下，決定只有在參加政治局和政府會議的時候才去首都。但漸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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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這樣也做不到了。1922年3月1日，列寧回到克里姆林宮，但是在 

第二天，家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注意到，他時不時地會喪失語言能力和 

身體右側的知覺。”3月4日，列寧對一名醫生説，自己的歌唱完了， 

自己的角色演完了，現在他要把自己的事業交給其他人。”

列寧從未指定接班人。但是在1922年3月，他作出一個重大決定， 

為斯大林特設了一個新的崗位一黨的「總書記」。由於可以理解的原 

因，後來有傳言説，列寧從來沒有真的打算給斯大林那麼大的權力。然 

而這些傳言並不屬實。列寧在許多事情上一直很信任斯大林，而且早 

在1921年8至9月，他就讓斯大林幾乎專職地督辦黨務；斯大林開始負• 

責準備政治局會議議程和任用官員的工作。”不錯，中央委員會是還有 

兩名書記，但斯大林的資歷比他們老。儘管如此，列寧仍然在1922年3 

月27日至4月2日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宣佈的任命中，特意強調了 

斯大林的領導地位，並在4月3日的中央委員會全會上正式通過一這 

兩次會議列寧都參加了。”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以193票贊成、16票 

反對當選為「總書記」；其餘超過半數的有表決權的代表（273人）實際上 

都投了棄權票。以這是列寧的動議，他當然清楚自己在做甚麼。就在第 

十一次代表大會在克里姆林宮開幕之前，他把自己最可靠的27名追随 

者召集起來，在邊上的房間開了一個密謀性的會議，以確保選進中央委 

員會的是自己中意的候選人，而不是托洛茨基的追隨者；在列寧的名單 

上，斯大林的名字上註明的是「總書記」。2°列寧名單上的27人在代表 412

大會上全都如願當選。大會上，有代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質疑説斯 

大林怎麼能身兼那麼多職務，但列寧堅決為自己的門徒辯護。21

列寧絕對沒有打算把最高權力交給斯大林。他對於斯大林的新職 

務可能有着怎樣的設想，從這一事實中便可略知一二：政治局同意了季 

諾維也夫的要求，在共產國際設立一名管理日常事務的「總書記」，任 

命居住在莫斯科的芬蘭共產黨人奧托•庫西寧（Otto Kuusinen）擔任此 

職，而彼得格勒的季諾維也夫依舊擔任主席瞼血如el）。22按照類似 

的方式，列寧繼績擔任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而斯大林則成為（黨的） 

機關的總書記。”當然，作為權力基礎，俄國共產黨要比第三國際重要 

得多，何況斯大林的「主席」身體並不好。24不過誰也沒有想到，列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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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快就完全不能視事。1922年3月，斯大林以每人5萬金盧布的價格從 

德國請了兩名醫生，神經病專家奧特弗里德•弗爾斯特（。tfried Foster） 

和肺病專家費利克斯•克倫佩雷W （Felix Klemperer）。25後者認為，列 

寧嚴重的頭痛，是四年前未遂的暗殺事件中留在他體內的子彈（一顆在 

脖子裹，一顆穿透肺部嵌在鎖骨）引起鉛中毒所造成。為月22日是列 

寧52歲生日。第二天，他做了手術，取出脖子裏的子彈：原來子彈離 

他的頸動脈只有3毫米。”手術過後，5月19日，心情舒暢的列寧給斯 

大林寫便條，開起了玩笑。”然而醫院醫生的記錄卻是［■廣泛性的焦慮 

……神經衰弱」，他們認為那是「過度勞累」引起的。1922年5月23 0 > 

列寧回鄉下繼續術後恢復。29在那裏，災難來襲：5月26日的夜裏，他 

的記憶力急劇下降並喪失部分語言能力，右腿和右臂出現局部麻痹。 

布爾什維克政權發佈公吿，大意是説列寧胃部不適。*事實上，他是患 

了大中風，而此時距離把斯大林提拔為總書記才過了七個星期。

列寧的患病成了斯大林和他拉近關係的又一契機。此次中風（同 

皇太子阿列克謝的血友病一樣）屬於國家機密，暴露出列寧身邊缺少親 

信和保護者的事實。他沒有孩子，否則就可以把孩子看作可能的繼承 

人；他也沒有古羅馬那種禁衞軍，要不然他們的首領或許就會像專制體 

413 制下經常發生的那樣，圖謀發動政變。他倒是有一個政治局，但是和

列寧在工作上關係非常密切並且對他十分瞭解的莫洛托夫後來回憶説 ， 

「列寧在政治局裏一個朋友也沒有」»3'也許有一個原因是，列寧總是貶 

低自己的同事。”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倒是忠心耿耿，包括一名管家和若 

干秘書，其中資歷最淺的是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盧耶娃。33但是在 

1920年秋天列寧的情婦伊涅薩•阿爾曼德去世之後，他只剩下兩個信 

得過的親信，一個是他未婚的妹妹、在《真理報》工作的瑪麗亞•烏里 

揚諾夫娜（Maria Ulyanova，生於1878年），另一個是他的妻子、在教育 

人民委員部工作的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生於1869年），她倆都跟 

列寧住在一起。34斯大林很好地充當了列寧的左膀右臂，為他平息所有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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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不知情的情況下，列寧退居到莫斯科東南郊的茂林，那裏坐 

落着哥爾克莊園。這是一•處16世紀的花園住宅，幾經轉手後到1900年 

代初已經處於失修狀態。當時有位兩度孀居的貴婦（一次是嫁了個有名 

的藝術收藏家，一次是嫁給了倒數第二任莫斯科總督），讓人按照花哨 

的「帝俄」風格對該建築的主體部分進行了改造。結果就有了一座正面 

飾有六根白色圓柱的淡黃色豪宅，這座豪宅後來被布爾什維克收歸國 

有。列寧第一次去哥爾克莊園是在1918年9月25日，是在那次差點兒 

要了他性命的暗殺過後大約一個月。”（為了讓這位忙個不停的領袖有更 

多時間恢復，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開始為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帝國 

參政院裝修一處新住所：三間臥室，列寧、克魯普斯卡婭和烏里揚諾夫 

娜每人一問，還有廚房和用過道改成的小餐廳，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本 

沒有接待用的客廳。）"随着列寧健康狀況的進一步惡化，他在哥爾克 

莊園待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從他第一次去算起，之後五年中總共有兩年 

半的時間。哥爾克莊園配備了包括工人兼廚師斯皮里東•普金（Spiridon 

Putin，弗拉基米爾•普金（Vladimir Putin）的祖父）在內的工作人員、很 

大的圖書室和直通莫斯科的電話線路。列昂尼德•克拉辛在沙俄時代 

曾是德國西門子公司的高級銷售人員，現在是布爾什維克的對外貿易人 

民委員。他在1921年購買了一輛勞斯萊斯「銀魅」，那樣就可以帶着列 

寧四處走走 > 同時，放映機也可以讓列寧觀看報道布爾什維克革命紀念 

活動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流水線的新聞片。儘管如此，列寧在 

他的第二個家中還是覺得與世隔絕，像是因為生病喪失工作能力而被囚 

禁起來。"核心圈中，斯大林到哥爾克莊園探望的次數比其他任何人都 

多，總共12次，而且列寧的妹妹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注意到，他為 

了讓列寧振作起來，會説俏皮話、模仿其他政府人員的樣子，講一些警 

方在監視列寧醫生時弄出的笑話。39斯大林會利用這些探望的機會，從 414 

哥爾克莊園來到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伊里奇的問候」以及領袖的口頭 

指示。

列寧的健康問題並不是因為子彈中的鉛或過度勞累（同樣也不是因 

為梅毒：列寧的檢驗結果已經收到了，是陰性，但他還是注射了當時 

治療這種疾病的藥物一碑）° 40 1922年5月27日，神經病理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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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克拉默教授（VVKramer）得出最終的結論，列寧的偏頭痛 ' 重度 

焦慮和失眠的原因是腦部疾病，「實際上他的主要病因不但在於大腦過 

於緊張，還在於腦血管病變」。診斷認為，纖維斑塊（動脈硬化）引起的 

動脈堵塞造成大腦供If!不足。克拉默指出，自己的病人「即使還保有全 

部的智力，但已喪失了娜怕只是想起一些短語的能力」——這一殘酷的 

結論讓列寧更加擔心自己會癱瘓。在大腦疾病剛開始出現明顯症狀 

的時候"烏里揚諾夫娜後來回憶説，「列寧就對斯大林説了，並向他蔓 

毒藥.因為繼續活下去會毫無意義。斯大林〔對這種可能性）感到很懷 

疑，但還是答應，如果有必要，就滿足列寧的要求。」包5月29日，因 

為做不出醫生要他做的12乘7，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下了決心……自 

己該結束了，解是便要我們以最快的速度把斯大林叫來」。列寧的另一 

名俄國醫生A. M.科熱夫尼科夫（A. M. Kozhenikov）不贊成他們見面»但 

列寧的態度非常堅決。5月30日，斯大林和尼古拉•布哈林一起來了。 

布哈林留在房間外面，讓斯大林單獨和列寧一起待了大約五分鐘。斯 

大林和布哈林遗有烏里揚諾夫娜一起走回轎車。他透露説列寧叫他不 

要忘了自己要的氧化物，I■要是他癱瘓了就幫他離開舞台」，還説「現在 

時候已到」。根據現有的材料，這三人當時決定，讓斯大林回到列寧的 

房間，説他已經和醫生們談過了，醫生們認為列寧的病情還沒到無可挽 

回的地步——這顯然是在撒読。少科熱夫尼科夫在筆記中寫道：「斯大 

林來探視。談到了自殺（做湖奶）。广要是斯大林想毒死列寧，那布爾 

什維克領袖就親手給了他一個大好機會，而且是出於人道主義，還有可 

靠的目擊證人。斯大林根本沒有那樣做。

列寧的疾病對他和托洛茨基的關係也產生了影響。沒有哪個人給 

列寧造成的麻煩有托洛茨基那樣多。有一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托洛茨 

基正坐着學英語，然後停了一小會兒，開始批評政治局的組織工作做 

415 得很差，結果惹火了列寧。在另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據説托洛茨基罵 

布爾什維克領袖是「無賴」，使列寧臉色「蒼白」。”列寧曾經在1921年 

3月斷定托洛茨基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在政策｛politika）上他毫無 

頭緒」。46 1921年夏天，列寧參與了一個密謀，想把托洛茨基調到烏克 

蘭。托洛茨基不願黨的紀律抵制這一調動，迫使列寧收回成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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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仍然提議——這様做違反了黨的規定——「我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時 

撇開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回憶説，「我們暗中商量反對他。」莫洛托夫 

還説一他的回憶同檔案記錄是一致的——「列寧同斯大林的關係更 

近，雖然都是些公事。」佰但是現在，到了 1922年，列寧曾經試圖調解 

和平衡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關係。1922年夏天，列寧的健康狀況似乎 

在奇蹟般地好轉，《真理報》對此表示祝賀，斯大林也在7月11日探望 

了他。“「伊里奇友好地跟他打招呼，有説有笑，要我招待斯大林，於 

是我就拿來葡萄酒之類的東西」，烏里揚諾夫娜回憶説。她還説，「在 

這次以及隨後的幾次探望中，他們説到了托洛茨基……他們商量邀請 

托洛茨基來探望伊里奇。」她堅持認為邀請「帶有策略性質」，意思是只 

為了緩和一下關係，但現在看來邀請是誠心的。"托洛茨基真的收到了 

邀請，但是在1922年卻一次也沒到哥爾克看過列寧。” 7月14日，斯大 

林打電報給奧爾忠尼啟則 > 説到他自己到哥爾克探望的事情：「一個半 

月以來，醫生們頭一次允許有人來探望列寧。今天我們收到了他的書 

面指示。醫生們認為，再過一個月，他就能回來像以前一様工作了。」” 

斯大林是在寫信給一位密友，從中可以看出，他並不擔心列寧回來，這 

反映出他對於自己地位的自信，也許還有他對於列寧的愛，否則就説明 

他善於偽裝。7月18日，列寧高興地寫信給斯大林説：「請祝賀我已獲 

准看報了 ！『3同一天，列寧給斯大林還寫過一封信，要求後者為他自 

己和加米涅夫做個備忘錄，問問加米涅夫是否還記得——像他同意的 

那樣——就托洛茨基的問題給列寧一個答覆。54列寧可能是在敲打他們 

不要拉幫結派。

為了實現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和解與平衡，列寧煞費苦心。

由列寧創立而現在由斯大林領導的黨掌握了太大的權力。例如，7月20 
日，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整個政治局決定，如果沒有該統治機關的允 

許「列寧絕對不能和任何人見面」，他們把監督執行的任務交給了斯大 

林。55斯大林不想把事情做得太過。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1922 

年8月4-7日）一那是他擔任總書記以來的第一次重大會議，是由他 

和手下的工作人員組織的——人們注意到他表現得特別謙遜。「這麼做 

提高了斯大林在代表們眼中的聲望」，大會代表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回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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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説。"列寧對於斯大林管理黨務一直非常信任，這一點得到了大量橋 

案材料的證明；在更寬泛的層面上，列寧同樣一直不遺餘力地為人民委 

員會和政權的未來做工作。1922年9月2日 > 證據顯示，列寧和妹妹瑪 

麗亞討論過主要人物的年齡，並指出中央委員會裏最好要有各種年齡層 

次的人，這樣才能長久。” 9月11日，列寧（代表整個政治局）寫信給斯 

大林，建議增加自己正式副手的人數，在人民委員會裏增加托洛茨基， 

勞動國防委員會（一個平行的最高執行機關，只是規模小一點）裏增選 

加米涅夫。'列寧這樣做的目的現在還不清楚：他是在建議讓托洛茨基 

擔任政府的二把手，但是，列寧沒有讓托洛茨基去做他更願意做的、負 

責經濟的委員，而似乎想讓他接手意識形態和教育工作，以及排在第二 

位的國際事務問題。”列寧剛剛迫使黨接受了新經濟政策中市場的合法 

化的做法，他是不是擔心托洛茨基執迷於國家計劃？或者是想提高托洛 

茨基的地位？這個問題還説不準，但可能列寧兩種考慮都有：遏制托洛 

茨基反對新經濟政策的衝動並平衡斯大林的權力。

列寧的建議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可以讓托洛茨基開始要求繼承 

列寧在政府中的位置。®斯大林把列寧的建議擺到政治局的七名委員 

面前（有可能就是在他收到建議的當天），讓他們通過電話表決。斯大 

林、李可夫和加里寧贊成列寧的建議（|■不反對」）；加米涅夫和人稱托 

姆斯基（Tbmsky）的米哈伊爾•葉夫列莫夫（Mikhail %&emov）棄權。有 

一個人反對對处托洛茨基的任命，那就是托洛茨基本人：「我堅決拒 

絕。广最優秀的托洛茨基傳記作者推測，他之所以拒絕，是因為他「毫 

不懷疑，即使作為列寧的代理人，他的每一步也都得取決於總書記處 

的決定。而總書記處可以選派布爾什維克到政府各個部門，單憑這一 

點就能有效地控制這些部門」。位受制於斯大林，這對於托洛茨基來説， 

實在是難以接受。但同樣重要的是，托洛茨基似乎一直堅持對行政機 

關進行徹底的改造，並由他來預導整個經濟的計劃工作。9月12日，斯 

大林到哥爾克去看望列寧，顯然是為商討形勢。托洛茨基的態度意味 

着，在9月1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在新增補的代表中，只有加米涅夫 

417 一人身兼人民委員會代表與勞動國防委員會代表，而這就意味着，他

還要主持政治局會議。9月14日的會議紀要寫道：「政治局遺憾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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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托洛茨基同志明確的拒絕。」*托洛茨基的拒絕就像他在1922年沒有 

到哥爾克看望列寧一樣，是一種選擇。M

托洛茨基剛剛拒绝成為列寧在政府中的副手，由斯大林控制的黨的 

機關的喉舌《真理報》，就以配有插圖的增刊形式(9月24日)，集中報道 

了斯大林1922年9月幾次到哥爾克探望的情況，目的是證明列寧的身體 

恢復得很好。斯大林列舉了據説是自己和列寧討論過的諸多問題：「國 

內情況……收成……工業狀況……盧布匯率……預算……外部狀況 

……協約國……法國的行為……英國和德國……美國的作用……社會 

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白匪報刊……亡命徒……列寧逝世的無稽的 

神話。」砧・實際上，斯大林是在列舉自己無限的職賁。另外，文章還配 

有一張烏里揚諾夫娜拍的照片：列寧高興地和斯大林一起，微笑着並肩 

坐在哥爾克莊園的外面。照片一方面是想説，列寧的氣色很好，另一方 

面也是要向全黨、全國和全世界表明，斯大林同他的關係很親密。版接 

班人之爭正在進行，但列寧的康復也不是沒有可能。1922年10月2日， 

他回到了離開四個月之久的莫斯科，並於次日主持了人民委員會會議。 

「會上人很多，有54人出席，」列寧秘書處的負責人利季婭•福季耶娃 

(Lidiya Fotiyeva)回憶説，「大家都想盡可能早、盡可能近地看看列寧。产 

但托洛茨基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大概就是在這段時間，列寧嚴厲批 

評了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竭力削弱托洛茨基地位的做法。「你寫道，「(中 

央委員會)正在把或正準備把一門強力大炮扔下船，』J列寧在給加米涅 

夫的信中説道，「你在暗示的不是別的，就是要把托洛茨基扔下船。這 

一想法極其荒唐。要是你還認為我沒有蠢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那你怎 

麼可能想出這樣的事情！ ！ ！」列寧最後甚至還引用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鮑里斯•戈杜諾夫》中「眼前的血淋淋的孩子們」以示警吿， 

這顯然是在影射出於政治野心的背叛會遭到怎樣的報應。68

10月31日，列寧戰勝疾病的希望增加了，當時他發表了自從發病 

以來的第一次公開講話，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致閉幕詞並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11-H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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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長時間的熱烈鼓掌。"然而這種幸福感並沒有維持很長時間。列 

寧謝絕了回到米歇爾遜工廠——1918年他曾在那裏遭到槍擊，而現在 

418 該廠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參加192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五週年紀念活 

動的邀請。” II月13日那天，他倒是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用 

德語講了一個小時，但弄得滿身大汗，還吿訴人們説，他在講話時「忘 

紀自己説了甚麼，擾要説甚麼」。"11月20日，列寧在莫斯科大劇院對 

莫斯科蘇維埃發表了一次公開講話。觀眾們一看到他就高呼「伊里奇菖 

歲！」，鼓掌鼓到手疼。最後，當加米涅夫請列寧講話時，再次爆發了 

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但是，有位目擊者回憶説，列寧「在我看來，似 

乎比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還要疲憊」。"一位在場的法國共產 

囂人寫道：「那些頭一次見到他的人説，『這還是那個列寧！ J但其他人 

決不會產生這樣的錯覺；現在在他們面前的這個人，不是他們所熟悉的 

那個機敏的列寧，而是一個被癱瘓嚴重影響的人，面部表情僵硬…… 

他平常講話簡潔、快速而自信，現在卻呑吞吐吐、時斷時續。」"列寧 

自己在講話時也説，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失去了工作能力」。”*第二  

天（1922年11月21日），監督列寧情況的「值班秘書日誌」啟動，第一篇 

日誌是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記載的。"四天後，當列寧在走廊裏走 

動時，突發雙腿痙攀摔倒了。他費了好大的力氣才站起來。在徵求了 

醫生的意見後，他不得不取消了所有的會議和講話。列寧沒有出席11 

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這一天，他在一份恩格斯的「政治遺囑」（莫斯 

科，1922）上寫道I■擱在書架上」，意思是不要還給圖書館。77也許列寧 

要寫他自己的政治遺囑？

在蘇維埃的歷史上，幾乎沒有甚麼事情比所謂的列寧「遺囑」_ 

日期為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更撲朔迷離了，但正如我們將會 

看到的，與學界根深蒂固的看法相反，那些文件，列寧有可能並不是在

,譯段：《列寧全集》第43卷，第2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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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口授的，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沒有口授過。但是，不管這些文件 

的出處如何，它們都嚴重地威脅到了尚處於萌芽階段的斯大林的個人專 

政，並成為其統治中的一個糾纏不休的問題。「遺囑」常常被拿來説明 

斯大林作為列寧接班人的地位是不合法的，它對於理解斯大林的心理和 

行為具有重要的意義。「遗囑」激活了他的心魔，使他覺得自己受了委 

屈，是受害者，使他不再相信任何人，同時也激起了他的命運意識和鐵 419

一般的決心。這樣説決不是想要承認斯大林是列寧的合法接班人，而 

是要提醒人們，關於斯大林「篡奪」權力的説法是荒謬的。事實上，斯 

大林在政權內部地位的上升很大程度上要歸於列寧的提攜，此外，蘇俄 

共產黨政權就是靠政變起家的，而且它雖然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統治， 

卻要處死那些膽敢質疑該黨自封的壟斷地位的無產者。篡奪權力的正 

是這個黨。實際上，那些有意無意地重複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説法 

的學者們，是在指責斯大林竊取已經遭竊的東西。”

同樣，聲稱在斯大林之前實行的是布爾什維克集體領導的説法也是 

空話。列寧的秘書處實際上創造了一個先例，那就是甚麼事情都管， 

所以説，在實行自上而下的個人統治這方面，列寧樹立了一個活生生的 

榜樣，沒有人做得比他多。（當其他「集體領導人」不同意列寧意見的時 

候，他就威脅要開除他們，而要是開除不了，就威脅要退黨並建立一 

個新的政黨。）除了關於斯大林的所謂篡權和據説是前所未有的單邊主 

義這些模糊焦點的話之外，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政權的其他批評者還聲 

稱，他的勝利根本不是因為特殊的才能，只是因為特殊的環境。這種 

説法顯然是不對的。不過，我們仍需小心，不要反過來錯誤地去抬高 

他。他特別擅長管理與操控，可我們也應看到，斯大林是邊幹邊學， 

而且經常失敗。這不僅是因為他有很多缺點，還因為列寧幫助締造的 

意識形態上十分狹隘的專政制度和代價高昂的全球性對抗。在這個現 

在因為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專政而變得更加複雜的世界上，要處理好俄國 

所面臨的極其困難的挑戰，無論由誰來做接班人，都會不知所措。斯 

大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結果顯然是有好有壞。

第三部將檢視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專政內部建立個人專政的過程， 

以及他行使那種巨大權力的方式。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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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實施恢復性的新經濟政策，並為廣大黨員闡明列寧主義本質的正 

是斯大林。斯大林不僅設法培植了大量的忠誠分子，而且還為自己發 

明了列寧的忠實學生這一角色。斯大林扮演的意識形態術士這一角色 

同無情的官僚主義力量一樣，對於他能夠佔據上風非常重要。1920年 

代，共產黨的全會、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構成了蘇維埃政治生活的核 

420 心，也是斯大林傳記的核心；政治上的爭鬥不僅對於他的統治方式的

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於他的性格和形象也是如此。他和對手們 

之所以發生衝突，很大程度上並不只是因為個人權力，而是因為觀念， 

是為了爭奪正在進行的革命的解釋權。意識形態就是布爾什維克的現 

實：當時的文件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都充滿了馬列主義的思維方 

式和詞彙一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資本 

主義包圍、階級敵人、軍事專家、耐普曼分子(NEPman)、*富農、社會 

主義。事實證明，精通和控制意識形態是開啟終極權力的鑰匙，但與 

此同時，可悲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最終真的體現在了國內外事務中。

布爾什維克專政並不是革命和內戰的唯一結果。實際上，當時同 

時出現了兩場革命：一場是在北方的城市中，那裏日趨龐大的公職人 

員階級—政權的社會基礎一和數量激増、互相重疊的公共機構在 

為了權力和戰利品你爭我奪；另一場革命是在農村，那裏的小農戶奪 

取了土地，而土地依然是這個國家最主要的財富來源。(莫洛托夫晩 

年回憶説：「革命當初是在一個小資產階級國家發生的。」)”這兩場 

革命的方向存在衝突。處於守勢的農民革命無法阻擋共產黨的專政， 

但是，它和國際環境一樣，強烈地制約了布爾什維克的雄心。另一方 

面，對於黨的許多忠實擁護者來説，要讓他們向農民妥協，其實也很 

困難。實際上，隨着時間的流逝，就如同激進分子所擔心的，新經濟 

政策中被迫的妥協將開始改變共產黨的成分和政治情緒，這一點讓斯 

大林非常擔心。他和托洛茨基在列寧生病後的衝突，事實上還只是前 

奏。影響更為深遠的是，俄國甚至世界歷史上一個真正包含了多方面

*编註：即新經濟政策(NEP，New Economic Policy)中的資本主義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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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舞台已經搭好了，那是斯大林的個人專政與俄國全部歐亞農民 

之間的衝突。

斯大林最終會對農民革命發起暴力的顛覆，這簡直像天方夜譚。 

一位敏鋭的德國學者、研究俄國農業的馬克斯•澤林(MaxSering)在 

1921年的一篇分析報吿中認為：「在俄國那種政權的統治下，農民並不 

獨立擁有自己耕種的土地，這樣的政權現在是不可思議的。」8°澤林的 

錯誤在於，從法律上講，農民不擁有土地，但他們的確認為自己的使用 

權就相當於所有權，而要取消使用權的確似乎是不可思議的。然而斯 421 

大林將會證明，澤林以及共產黨中大部分抱着懷疑態度的人錯了。集 

體化以及對富裕農民的暴力剝奪(去富農化)——斯大林在1928至1930 

年的革命性震動一相對於1917年列寧那令人震驚的政變，後果其 

實要複雜得多。在斯大林採取的行動中，引人注目的不僅是他想對農 

村開展社會主義改造的願望——那是所有布爾什維克最終都希望看到 

的一還有如下事實：當這場賭博遇到大規模的抵抗並造成無數人破 

產的時候，斯大林將其進行到底。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中，或者是接 

近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包括托洛茨基在內，沒有誰能夠把如此規模、 

如此血腥的社會工程大冒險堅持到底。從1928年1月開始，斯大林將 

會利用自己煞費苦心建立起來的個人專政，上演一齣想像中的社會主義 

與資本主義的搏鬥，從而徹底改變和砸爛了歐亞大陸。





第十章

專政者

那段時間我們先是在沃兹德維任卡街工作*然後又搬到老廣場。 422

我們絶是一起工作到午夜1十二點丰或是一點皱，然後沿伊利英 

卡街步行回到克里毋林宮。我、莫洛托夫、古比雪夫，還有其他 

人。我記得有年冬天，我們在街上走，他〔斯大林〕戴了一顶有耳 

罩的帽子，好像兩隻耳朵在擺動……我們笑個不停•他會説點基 

麼•我們再回兩句♦互相開着玩笑...自由自在Sobiitsa)..... ..

旁看的人總是間:這幫人是堆？我們實際上沒有術兵。很少。也 

許有一兩個行人，就是這樣……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斯大林那 

時的心精很好。

——拉扎•卡岡諾維奇，世1922-1924年那段咛期的回憶'

蘇聯的一切最後都取決於收成。

——英國外交官的报告，1924年12月2

斯大林岀人意料地建立了專政中的專政。列寧是無可爭議的領袖 

{vozhd'}，誰都沒有想到他會喪失工作能力。此事突然發生的時候，幾 

乎所有人都以為會實行集體領導：布爾什維克的其他高層人物打心底 

裏覺得自己和列寧不相上下，但他們也明白沒有誰會這麼看自己。再 

者，斯大林的很大一部分政治才能此時非但沒有得到賞識，甚至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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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不起。托洛茨基有個很巧妙的説法，説斯大林是「我黨傑出的庸 

才」。而據托洛茨基説，加米涅夫認為斯大林是個「小城市的政客」。3 

423 最後，還有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因素，使得斯大林顯得不大可能取得支 

配的地位：在他之前，已經有幾個人擔任過黨的負責人，而在第一位負 

責人去世後，人們就開始懷疑，是否有人能夠勝任那份工作，更不用説 

將其變成整個政權的焦點。

起初，最重要的黨務管理者或者説「書記」（從1917年4月起）是雅 

科夫•斯維爾德洛夫。他很有聲望，因為就像有位官員吹捧的，「他比 

其他任何人都更瞭解我們的黨」。4實際上，斯維爾德洛夫那時候非常 

忙碌，他手底下只有6名工作人員，而全國各地卻一下子冒出來很多黨 

委，1917年不到600個，到1919年已經有8,000個，而他同時還要兼任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需要處理好與布爾什維克之 

外的社會主義者的關係。5當33歲的斯維爾德洛夫在1919年去世的時候 

—33年當中有12年是在沙皇的監獄和流放地度過的一列寧迫切地 

想要或一個接替者。&對於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列寧甚至建議讓從 

1917年開始就被他調離該崗位的加米涅夫回去。最後被選中的是俄羅 

斯族人、貧苦農民的兒子而且看上去也像農民的米哈伊爾•加里寧， 

不過，這時候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不再是權力的中心了。17在 

黨的機關，密碼專家葉蓮娜•斯塔索娃（％lena Stasova）接任書記，但是 

在幾個月後，她「覺得自己在政治問題上能力不足」，於是便在1919年 

底讓出了位置。&接替她的人，即斯大林的前任中第三個擔任此職的， 

是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他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法律系，擔任過財 

政人民委員。克列斯廷斯基是政治局和組織局最早的成員之一，他在 

接管書記處的同時一書記處是黨的頂層唯一的指揮機構——還在兼任 

這兩項職務。他擁有超強的記憶力，但要承受這項繁重的工作，似乎 

仍力不從心。91920年4月，克列斯廷斯基身邊多了兩個人，列昂尼德• 

謝列布里亞科夫和葉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們負責改善與地 

方黨組織的聯繫。’°但事實證明，這三個人既不內行，也不勤奮，這一 

點從黨媒的抱怨在迅速增加就可以看出來（克列斯廷斯基在財政人民委 

員部遇到的情況和這差不多）。"文件積壓，無人過問；官員們嘆息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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骯髒的權力鬥爭UWMf）幾乎讓所有地方的黨務工作都陷入了癱瘓。” 

不過，克列斯廷斯基、謝列布里亞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三人組之所 

以被拿掉，並不是因為不稱職，而是因為他們在1920至1921年的工會 

爭論中支持托洛茨基。列寧清理門戶，是要確保三人在黨的第十次代 

表大會上誰都不會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3

被列寧提拔為黨的新的「責任書記」的是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

夫，他是斯大林的前任中第四個擔任此職的。「我沒有想到，」莫洛托 424 

夫後來回憶説，「1921年，我成了中央委員會的書記。」"在他身邊的是 

葉梅利揚•雅羅斯拉夫斯基和瓦西里•米哈伊洛夫（Visily Mikhailov）。

兩人都是能力普通的組織者，在書記處的位置上待的時間不長。書記 

處的工作時間長、任務重。它要處理很多的報吿，其中既有反映官員 

酗酒、受賄和對政治無知的，也有請求提供稱職幹部的，同時，被任命 

的或有望被任命的幹部也在絡繹不絕地前來尋求指導，請求指示或希望 

得到關照。黨的書記處報吿説，他們1921年為254,468名來訪者發放了 

通行證，包括週末在內，平均每天近700人。”但1922年4月列寧任命 

斯大林為「總書記」一取代了雅羅斯拉夫斯基的位置，在莫洛托夫之 

上——他是在彌補令人敬畏的莫洛托夫政治分量不足的缺點，並希望 

提高領導工作的水平和效率。”「中央委員會擁有巨大的權力（〃眾，）,J 

1922年春，就在提拔斯大林之前，列寧寫道，「……我們負責分配20 

萬至40萬黨的工作人員的工作，並且通過他們來分配千百萬非黨人員 

的工作。可是這個宏偉的共產主義事業卻被死氣沉沉的官僚主義徹底 

敗壞了 ！」列寧要求擺脱瑣碎的事務——「把它們交給助手或助手的助 

手去辦」一要求接受真正艱巨的挑戰。"•斯大林現在成了唯一身兼政 

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三處職務的人，而且會一直如此。

斯大林的權勢為甚麼會擴張，現在的解釋都正確地指向了共產黨的 

一些顯著特點，特別是其集權化的人事任命和密謀性質的保密習慣，對 

於信息、議題、同基層群眾的聯繫以及對所有國家機關的監督都有着無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笫4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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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擬的影響。出這一切當然可以被用來擴張機構和個人的勢力，但那 

些機制必須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和利用。托洛茨基有句名言：「不是斯大 

林創造了機關，而是機關創造了斯大林。」"這話恰好倒過來了。斯大 

林創造了機關，而那是一個巨大的功績。2°誠然，我們應該看到，他是 

在邊幹邊學，因而犯了一些重大的錯誤，要想成為黨乃至全國公認的領 

導人，那還需要假以時日。但他展示了非凡的組織能力、極大的工作 

熱情、戰略頭腦以及和他的導師列寧相似的不擇手段。2,事實證明，斯 

大林不但能對自己繼承的各種槓桿運用自如，而且能發明新的槓桿。 

不可否認，他的權力，包括人事方面的權力，往往被視為出自一套非人 

425 格化的機構。托洛茨基等人所忽視或拒絕承認的是，斯大林擁有靈巧 

的政治手腕：他能記住別人的名字和生平經歷，會用自己的親切、關注 

和體貼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管他們是屬於哪一層哪一級，哪怕 

只是服務人員。四十多歲的斯大林在黨的機關中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 

他喜怒無常，人緣卻像選區政客一樣好，雖然他掌握的工具是選區政客 

做夢也想不到的——共產黨管轄的範圍、紀律以及描繪了一幅光明前景 

的意識形態。

但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佔據支配地位，最突出的原因是，組織結構給 

了他實行個人專政的可能性，而他正是通過履行總書記的職責才開始意 

識到那種可能性的。

斯大林幾乎是一下子就擁有了超乎尋常的權力。當他在1922年上 

任的時候，中央委員會機關、書記處和組織局的人數已經從兩年前的區 

區30人增加到大約600人。其他任何人的手下都沒有那麼多的工作人 

員：列寧在人民委員會的官署有102名工作人員。22與政府不同，黨不 

僅是執行機構，還是群眾組織，一個刻意要把其他所有的公共機構都籠 

罩在自己陰影下的龐大組織。斯大林對這個機器的影響很直接。莫洛 

托夫做過一些重要的改進，比如對全體黨員進行初步的分類登記，但斯 

大林會把這一切極大地鋪開。力整個1922年春天和夏天，他不斷從各 

省調進精幹人員，並且規定，各地方黨組織每兩個月就要以兩頁的私 

人信件的形式交一次報吿。從1922年5月1日到1923年1月15日這六 

個月中，據記載，黨的機關共收到13,674份地方性的會議記錄，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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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總結報吿，324份政治情緒報吿和6,337份其他信息，同時它自己也 

發佈了 141則指示性的通吿。24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1923 

年）——那是斯大林上任後的第一次一發言者都稱讃書記處取得的巨 

大進步。25與克列斯廷斯基一樣，斯大林的記憶力驚人，而且他會敲腦 

袋，確立了秩序。他喜歡這項工作，尤其是，他做了這項工作。「毫無 

疑問，在伊里奇看來，他是最信得過的刻耳柏洛斯，"無所畏懼地守衞 

着通往中央委員會的各個大門，」斯大林的第一位高級助手、被他從高 

加索調來的亞美尼亞人阿馬亞克•纳扎列江（Amayak Nazaretyan）在寫給 

梯弗利斯的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的信中説（1922年8月9日），「中央 

委員會的工作現在有了很大起色。過去這裏是一塌糊塗。過去地方上 

對中央委員會機關是甚麼看法？現在所有人都振作起來了。」飪

政權的地理空間剛好證明了斯大林的位置具有極大優勢。那些地 426

址本身似乎沒有甚麼意義一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然後是老廣場街4 
號；茲納緬卡街23號；大盧比揚卡街2號；鐵匠橋街15號；伊利英卡 

街9號一卻顯示了安全警察和軍方當中聯絡的關鍵線路。27學者們早 

已證實，各省的黨的機器為中央機關輸送了大量新人，為斯大林在地方 

上培養了大量效忠者，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作為黨的負責人，斯大林很 

早就開始借助於秘密警察的力量來行使自己的權力。他讓他們中的某 

些人進入黨的機關，並且和盧比揚卡那邊的警察機關保持非常密切的聯 

繫。斯大林還有效地控制了軍隊。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後， 

不管作出甚麼樣的決定，斯大林都會回到辦公室落實這些決定一或 

者選擇不那麼做。他從自己的辦公室，通過黨務人員和秘密警察的特工 

人員開始實施會議之外的計劃。他獲得了自行任命自己的工作人員的權 

力。28但他在別的地方也到處安插忠於自己的人，並且還為他們尋找或 

培養敵人，目的是觀察前者。這大大超出了履行總書記職責所需，但又 

一次在結構上成為這個位置難以剝離的一味配方。斯大林必須表現得特 

別克制、恭順和安分守己，才能不去建立個人的專政中的專政。

•譯註：希腿羅馬神話中守衞冥府入口的猛犬，有三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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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權力的地理分佈也反映了政權權力的限度和斯大林個人專政的 

限度，尤其是在生活着全國五分之四人口的廣大農村，黨近乎不存 

在。十月政變前夕，在這個橫跨兩大洲的國度，布爾什維克在農村的 

基層黨組織只有4個，農民黨員494人。8到1922年，在大批紅軍士 

兵復員返鄉之後，農村的黨員數量達到了20萬，而共產黨員的總數是 

51.5萬次但是，在農村地區將近1.2億的總人口中，黨員的比例不到 

千分之一。大約每25個村子才會有一個黨的基層組織。省會城市中紅 

旗招展，到處都是共產黨的標語，但只要出城走上十分鐘，就很難再 

找到政權存在的明顯痕跡。3,這不是説黨在城市的統治一切都很順利。 

在城市蘇維埃的選舉中，政權不得不把秘密投票改成公開投票，而且 

還有秘密警察在現場監督，於是選舉的結果便像1922年12月莫斯科古 

容(Guzhon)冶金廠(不久就被更名為「鎌刀錘子冶金廠」)那樣盡在掌握 

427 中：布爾什維克候選人以100票贊成2票反對當選，而棄權的有1,900 

票«32除了恫嚇，政權還對工人進行拉攏，讓他們進入管理層，給他們 

提供固定工資、住房、特供商店和其他津貼 > 但也指派他們訓斥那些 

被共產黨的特權和腐敗所激怒的工人。"共產黨政權的社會基礎就是它 

本身。也就是説，這個不斷擴大的政權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而這個社 

會的中心是斯大林。

與作為助手的纳扎列江不同，幾乎所有在1920年代遇到過斯大 

林的人都只有粗略的印象。革命博物館奉命製作塑像的女雕塑家瑪麗 

娜•雷恩基翁斯卡婭(MarinaRyndzyunskaya)注意到，他「中等身材」> 

走起路來很奇怪。I■他左手插在口袋裏，突然朝前走去，」她寫道，「當 

他轉身的時候，他不是頭、脖子、身體慢慢地轉過來，而是一下子全轉 

過來，像個士兵。J34但推動他的力量是甚麼？就連那些同斯大林一起 

工作的人也往往看不透他。1922年，23歲的總參謀部軍官亞歷山大• 

巴爾明(AlexanderBarmine)，在克里姆林宮聖格奧爾吉大廳共產國際第 

四次代表大會上頭一次見到了斯大林。他聲稱，自己不僅看到斯大林 

在代表和觀眾面前出席閲兵式，而且看到他在辦公室工作。斯大林本 

人「看上去比較粗俗、比較普通，還比較矮」，巴爾明後來寫道，「他 

的臉上有麻子，臉色蠟黃……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同時又帶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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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褐色。從他的表情看不出他在想甚麼。他讓我心襄有一種莫名其妙 

的沉重和悶悶不樂的感覺。這人似乎既不是歐洲人也不是亞洲人，而 

是歐亞混血人種。」在會議上，巴爾明注意到，斯大林坐在一旁抽着煙 

斗，心不在焉地寫寫畫畫，但他憑藉自己的「意志力、耐心、狡猾、洞 

察人性弱點並輕蔑地加以利用的能力，以及不屈不撓'毫無顧忌地追逐 

既定目標的極高天賦」,逐漸積累了權力。”這是個簡單化的論斷一 

心理學大師，鋼鐵般的意志——後來有很多人贊同，特別是在回觸往 

昔的時候，但它忽視了斯大林權力的一個重要來源，即他對馬克思主義 

理論的潛心鑽研。同時它不能解決這樣一個問題：為甚麼最後會有那 

麼多人容易受他影響？"赤裸裸的名利心是他們想要攀附總書記的一大 

原因，但也有許多人被斯大林吸引是因為他頑強地獻身於革命事業，獻 

身於國家的權力。

從沃茲德維任卡街到老廣場街

在列寧患病之前，他人在哪裏，政權就圍繞哪裏旋轉：哥爾克別墅 428

或克里姆林宮帝國參政院的辦公室和住所。而位施帝國參政院的辦公 

室和住所之間的，就是政權的主要會議地點，那裏是人民委員會和政 

治局共用的。37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室都不太氣派，而且是在克里姆林宮 

的外面。起初，黨的工作人員是在一棟租來的房子裏面開張的，在那 

裏，「機關」都擠進了一個套間，儘管沒過多久就把牆敲掉，又連起一個 

套間。斯塔索娃，然後是克列斯廷斯基，再然後是莫洛托夫，辦公室 

都在這裏。機關位於沃茲德維任卡街------條以克里姆林宮宮牆為起

點的徑向大街，從聖三一塔樓開始向西到阿爾巴特街。(地址是沃茲德 

維任卡街4號，而在大樓的另一側，它是莫霍瓦婭街7號。)迎1920年， 

不斷擴大的機關搬到了對面的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那是一座比較威嚴 

的建築，是克里姆林宮帝國參政院的建築師馬特維•卡扎科夫(Matvei 

Kazakov)在18世紀後期建造的，但只有帝國參政院幾分之一的大小。39 

「接待室裏擠滿了來訪者；數不清的職員，大多是年輕的姑娘，穿着短 

裙和油光錚亮的高跟鞋'抱着文件輕盈地走來走去」，1920年，一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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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的美籍俄裔無政府主義者寫道。他還説，那些工作人員「面色蒼白、 

眼窩深陷、顧骨高聳，可能是長期營養不良和操心勞碌造成的」。％ 

茲德維任卡街5號的附近有一座古修道院遺址，修道院已經在幫助趕走 

拿破侖的那場大火中被焚毀，而在那之前，它曾經是「恐怖的伊萬埒 

下秘密警察的所在地。斯大林就任總書記後的辦公室就設在這裏，贾 

在這座搾擠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樓裏。41

原本具有服務性質的黨的機關變得擁有了無限權力，這種情況爾 

人感到意外，卻又事岀有因。42列寧當初選擇了部長制的政府形式，｛0 

是，忙碌的人民委員們委託他人去參加據説是有審議之責的人民委員會 

會議，這些會議不管誰出席，總是由列寧控制。43更重要的是，列寧塚 

去堅持主張，黨一主要是指政治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中央 

委員會——應該成為最高決策機構。而在當時，無論是人民委員會理 

是單個的人民委員部都沒有地方性的分支機構，因此都要依靠地方黛组 

織去落實決定和輸送忠實可靠的工作人員，這樣一來就進一步鞏固了上 

429 述選擇。"嚴格説來，黨並不是國家機構，所以它的決定必須通過人民

委員會的法令或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法律表達出來，這樣一來就 

容易造成混亂，於是有人建議取消黨，其他人則建議取消蘇維埃。”結 

果是哪一樣都沒有取消。黨的中央機關的各個部門與人民委員會的组 

織結構開始變成平行關係。中央委員會的職工並不全是訓練有素的工 

作人員（或負責人員［otvetstvennye rabotnikt｝）；許多人是速記員 ' 會計' 

司機一實際上，600名職工中大概有240人不是黨員，有340人是女 

性。"（在這裏就和在別的地方一樣，打字工作和大部分文件存檔工作都 

是由布爾什維克的妻子 ' 情婦或「資產階級小姐」做的。）“雖然如此， 

這個以黨為中心的政權的機關還是吸引了有才幹的人，他們推動了需要 

專門知識的領域的發展，這些領域幾乎涉及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人 

事、宣傳、通訳、陸軍、海軍、對外政策、安全、金融。*

由於空間不夠，1923年12月底，黨的中央機關搬進內城的基泰哥 

羅德貿易區（那裏的高牆和門樓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接管了那裏的老 

廣場街4號，它在1915年曾是前莫斯科商會的貿易大樓。"對於那次 

冬季的搬家，工作人員阿列克謝•巴拉紹夫（Alexei Balashov）回憶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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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職工們親自用雪橇裝卸家具和文件，排成了一長列。」釦斯大林的辦 

公室設在這幢由商業資本建造的、兼具現代主義和新古典主義風格的 

建築的頂樓，要想進去，就要穿過另外兩間辦公室，那是他的幾個主 

要助手和一個傳遞文件的特別信使的。斯大林的套間寬敞而整齊，後 

面有扇門，通往一間大會議室，他和莫洛托夫经常在那裏商量事情（會 

議室另一面是莫洛托夫的辦公室）。1在斯大林的辦公室，左遗是一張 

大桌子，可以坐得下20人；最右邊的角落裏是他的寫字檯，還有一張 

擺着幾部電話的小桌子和他的私人保險櫃。那時他還不像後來那樣是 

個夜貓子。「斯大林通常是在早上9點左右起床，11點以前趕到老廣場 

街的中央委員會，」據一位長期擔任警衞工作的人説，「他經常工作到 

深夜，尤其是在列寧去世後的那幾年，當時他不得不同托洛茨基分子 

作積極的鬥爭。_T工作結束後，他經常和莫洛托夫一起一他也住在 

克里姆林宮——朝紅場方向走上一小段路，穿過救世主門（有大鐘的門） 

回家。

由於擔任政府職務（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的 

帝國參政院大樓也有一間辦公室，但他似乎很少用。不過，克里姆林 430

宮也是每週兩次政治局開會的地方。1922年的時候，政治局只有七名 

正式委員（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 

夫 ' 托姆斯基）和三名候補委員或者説沒有表決權的委員（布哈林、加 

里寧、莫洛托夫），雖然斯大林很快又增加了一名候補委員（揚•魯祖 

塔克（Janis Rudzutaks））。但政治局的會議內容很雜，參會的除了中央委 

員、中央監察委員以及根據相關議項獲邀出席部分會議的其他人士，還 

有很多來自機關的技術人員。中央全會的規模更大，而且每個月要召 

開一到兩次。免組織局要處理人事方面的決定，會開得比黨的任何機構 

都多，有時甚至連開幾夭一這些會議也被稱為狂歡。而黨的書記處 

實際上則是會議不斷。另外，中央的黨務官員可以要求各人民委員部 

的職工提供幫助，為斯大林搜集信息，準備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議 

程、報吿或建議。

斯大林專政中的專政正在出現 > 雖然從物質或人員方面與舊首都的 

舊政權沒有任何聯繫5但在一個重要的方面，同沙皇制度還是很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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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以前，權力中心是名義上作為服務機關的帝國總理府，直接驾 

沙皇負責，並最終和沙皇自己的個人官署合併到一起。"「總理府的負 

責人是完全獨立的，」有位長期擔任此職的官員寫道，「並不需要聽命 

於大臣委員會主席。F大臣們往往不如總理府的工作人員消息靈通， 

因為只有後者才瞭解國家的全貌，同時，由於國家的龐大和複雜，由 

於自身的抱負和才具，他們還積攢了巨大的權力。與人民委員會或聲 

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相比，共產黨中央機關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 

帝國總理府一直未能讓各部完全聽命於自己——官僚主義的內克讓沙 

皇把總理府變成自己監管整個國家的機構這一努力化為泡影，而在蘇俄 

時期，除了農民村社之外的所有團體，都有黨組織，可以使黨成為國家 

和社會的監護人。”威力巨大的世界觀和信仰體系，讓無處不在的基層 

黨組織充滿了力量。換句話説，斯大林的機器不是沙皇專制制度的重 

現，而是現代的一黨專政。,

老廣場街4號，蘇維埃政權的心臟，對於那些瞭解1917年那種不拘 

431 小節的時光的人來説，開始呈現出令人生畏的對比。被叫做「日內瓦人J 

的亞歷山大•伊利英(Alexander Ilin)在回憶時説，中央委員會在彼得格 

勒原來的I■總部」，那場面就「像一個寧靜的家庭」，「大家坐在餐桌旁喝 

着茶」。現在的是I■一座巨大的建築，層層級級的部門像迷宮一樣。每層 

樓都有大量匆匆忙忙的工作人員」。勿伊利英認為這種官僚主義的蜕變 

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可悲的。他似乎沒有意識到，在這座新的「巨大 

的建築」裏，親密的關係和友情仍然存在。工作人員與斯大林一同乘電 

梯；有的人可以在走廊裏碰到他。他的辦公室是不鎖門的。「有時我從 

他的圖書室拿本書到休息室去看，」工作人員巴拉紹夫回憶説，「那裏面 

有幾櫃子的好書。中央的幾家出版社每出一本書都要給斯大林送兩冊， 

而且常常是簽了名的。許多作家自己也會把他們的書送來。斯大林會給 

我們一本，我們大家就把那些書分了。」斯大林的辦公桌是不鎖的。「晚 

上他就把所有的機密文件都還掉或者鎖進保險櫃，」巴拉紹夫解釋説， 

「在接待處有人值班，更遠一點的地方還有衞兵，所以他有甚麼要擔心 

的呢？」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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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名冊與密謀性

斯大林的機關權力增大，首先在於對人事的影響。絕大多數黨員 

都有全職工作，不管是在工廠還是人民委員部，他們參加黨的活動被認 

為是自願的，但也有少數黨員是領有報酬、專門從事黨的工作的（黨務 

官員），比如黨組織的管理。這樣的官員理應是通過選舉產生的，但是 

在內戰中，選舉被放到次要位置。戰事平息後，許多官員堅持要求恢 

復選舉，結果列寧不得不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1922年3』月）反 

對説，「如果取消中央調配人員的權利，它就不能指導政治」。緋1922 

年6月6日，斯大林發佈通吿稱，中央委員會的監督人員有權提名候選 

人（通常只有一個），參加地方黨組織職務的選舉。61想要在某個地區大 

權獨攬的人，部分是出於個人野心，部分是出於紛紛冒出來的政府機構 

和權力中心所造成的挫敗感，試圖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的地方官員 ， 

而中央機關無法做到不偏不倚，於是就換掉它不支持的那一方的地方官 

員。這讓某些地區的官員得以鞏固其作為省級黨組織負責人的權威， 432

而這些人又可以將其權力集中化，插手下面的事務，讓自己的人「當選」 

為縣級黨組織的負責人。位斯大林單憑自己永遠不可能對整個國家實行 

集權統治，但他可以對那些正在對他們各自的省份實行集權統治的黨的 

負責人實行集權統治。63

斯大林的成功仍然受限於國土的廣袤和裙帶關係｛semeistvennos^] > 

但中央機關通過周期性的審查或「清黨」，迫使地方交出更多的人事資 

料，並設法將國內的所有黨員都登記在冊。“他的工作人員鼓勵地方 

黨務官員向中央互相檢舉揭發，並派巡視組打破或至少控制住地方集 

團。砧這是在四處擴張的俄國上演的古老的貓鼠遊戲——遠方的地方 

官員努力規避，或者反過來，努力對付中央的命令，但現在，中央有 

了黨和黨的紀律這一強有力的機制。值得注意的並不是地方黨組織經 

常拒不接受中央建議的黨的最高職務的人選，而是中央機關得以在很大 

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意志。僅1922年4月到1923年3月，組織局就至少

•譯註：《列擊全集》第43卷-第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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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 1,000項任命，其中包括不少招42名新的省級黨組織負責人。66對 

於那些被調來調去的幹部，斯大林幾乎不可能做到人人都瞭解。"為了 

升遷，要是編不了斯大林，那省級官員就會一心巴結他。1922年9月， 

斯大林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準備把表現突出的地方工作人員提拔到莫期 

科。在當年對47位省委書記的書面的秘密測評中，烏拉爾的一名官員 

（列昂尼德）被認為「沒有能力領導蘇維埃或黨的工作。經受不住外來的 

影響……是個低於省級水平的工作人員」。但另外一名官員，下諾夫哥 

羅德的尼古拉•烏格拉諾夫（Nikolai Uglanov），則被説成是表現積極' 

「能夠把工作人員團結起來完成工作。有威信」。68 1923年，斯大林讓烏 

格拉諾夫成了有表決權的中央委員，並在第二年把他提拔到首都，成為 

莫斯科黨組纖第二書記，而且很快就成了第一書記。69

在斯大林的組織局的倡導下形成的「職務名冊J （nomenklatura，來自 

拉丁語岫讪岫，意思是「名冊」）讓高級工作人員的任用與調動有了 

一套制度。進了職務名冊的工作人員，非經中央機關的批准，不得被 

解除職務。最初的名冊（1923年11月）含有4,000個職務或官員：各共 

433 和國、省、縣的第一書記；人民委員及其副手；各軍區司令；駐各國大

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黨控制職務名冊的做法被應用到國營的工 

業部門。要弄清楚所有這些任命，绝對需要大量的工作，於是，斯大林 

就試圖減少中央機關負責的職務數量。"省級黨組織仿效中央的做法， 

對於可以控制的任命，也编制了自己的職務名冊。實踐中的任命制與原 

則上的選舉制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的權利之間，關係是一如既往地緊 

張。但是，建立職務名冊制度並要求更新人員資料，這在精力旺盛者的 

手中5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恩遇機制（patronagemechanism）。斯大林極為 

重視能力，但他對能力是從忠誠的角度理解的。我們「必須挑選工作人 

員，把善於執行指示、能夠理解指示，能夠把這些指示當做自己的東西 

並且善於貫徹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種工作崗位上」，他在黨的第十二 

次代表大會上説（1923年4月）。么執行中央的指示成了斯大林的準則， 

而要是誰有不執行的嫌疑，就會讓他耿耿於懷。刀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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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機關還利用一些別的工具。契卡的創始人之一、內戰時 

負責監督最高革命法庭的伊萬•克謝諾毀托夫(Ivan Ksenofbntov)，被安 

排負責黨的事務管理局。事務管理局管理日常事務，比如黨費和黨的 

預算，也掌管辦公室以及家具和陳設、公寓、食品供應、醫療保障、小 

汽車和司機、出國旅行。"事務管理局有權給予或不予關照，這就給斯 

大林提供了巨大的槓桿。然而，另外一個關鍵的手段是政府的電話系 

統。因為擔心打電話時會被接線員竊聽，政權研發了一種叫做「維爾圖 

什卡」(vertushka)-的電話。之所以取這樣的名字，是因為它有撥號盤， 

那在當時是個新鮮的東西。起初，接入這種可以自助撥號的政府網絡 

的約有60人，但很快就增加到幾百人，並成了權力的標誌(對那些沒有 

這種電話的人來説，就成了缺少權力的標誌)。"有位叛逃者聲稱，斯 

大林監督了維爾圖什卡系統的安裝，也因此默許對它的監聽。％這種説 

法貌似真實，但至少對於最初這段時期來説，還沒有得到其他證據材料 

的支持。”我們現在可以説的是，那時的大多數維爾圆什卡電話都在老 

廣場街，因而加強了黨的機關作為節點的功用。"政權還成立了一個特 

別的密碼單位，在名義上歸契卡領導，實際卻是獨立的，這樣一來，政 

治局的電報就不會經過秘密警察的領導層。”在出生於梯弗利斯的烏克 

蘭人格列布•博基的管理下——他曾在聖彼得堡礦業學院學過數學和 434

物理，還為換妻和縱酒建過一個聚居區，密碼專家們每天要為地區黨組 

缎 ' 駐外大使館和度假的官員們编碼、解碼幾百封電報。80

只有打着中央旗號的斯大林可以給所有地方和機構發佈指示，而各 

人民委員部、秘密警察或軍隊送給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的任何東西，都 

要經過黨的書記處。老廣場街的收發室就像是在搞軍事行動，秘密警 

察充當的信使對信封進行黏、縫、封、拆；信使們還必須欄帶擦得乾乾 

淨淨，上好了油而且填好彈藥的武器，必須反覆核實收件人的身份。8* 

但是，有關走漏消息和違反規定的投訴接連不斷，對官員的訓誡也是 

接連不斷。82 1922年7月，已被調到黨的西伯利亞局的雅羅斯拉夫斯基

-垢註:俄話中的「旋轉式扱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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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公文包弄丢了，而那裏面有密碼本和筆記本。當局懸賞1億甘 

布一顯然沒打算兑現，也沒有可能兑現；公文包找到了，可裏面为 

東西沒了。"3從1923年4月開始，禁止把任何涉及國家安全的東西形蔑 

文字；相反，安全事務要先在斯大林的書記處進行討論，然後提請政前 

局注意。科1924年8月19日，政治局頒佈了一項〈關於處理中央文件時 

的保密工作〉決議，並在附錄中列出了〈處理中央保密文件時的若干物 

定〉。許多指示都要求官員「在處理文件時要做到絕對保密」，要注意論 

看過文件，以及文件是怎樣保管的；查閲機密文件的官員無論是誰都更 

簽名。許多文件都必須閲後歸還。

高度保密成了一種止不住的渴求，强化了斯大林的控制力。他和他 

的工作人員從事務管理局分出一個獨立的實體，名叫「保密部」，負賣 

檢舉和調查、黨的檔案以及與秘密警察的聯絡。保密部起初規模不大 ， 

到1920年代中期擴大到幾百人，下屬機構擴展到黨的地方分支組織、 

軍隊、工廠和國家行政部門，最終，擴展到所有重要的公共機構。這些 

保密部構成了一個平行的情報系統一政權中的政權，可以起到震備 

作用，因為官員們並不清楚在這些平行的渠道中，有甚麼會被記錄和上 

報。中央保密部的辦公地點由幾道鋼門隔開。「老廣場街那楝灰色大樓 

435 裏的至聖之所是保密部，」某蘇聯官員在叛逃後寫道，「從電梯上去，松

後是一條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開會是在晚上。因此大樓在昏暗中，空 

空蕩蕩' 寂靜無聲。每走一步都會發出響亮的、孤零零的回聲。接着要 

經過幾道內街部隊的崗哨。要出示特別通行證。最後，穿過把這個部門 

同大樓中其他部門分開的鋼門。然後就到了最後那道門。J85

機關的權力在相當程度上來自它的神秘性。對於難得一見的老废 

場街內部，女雕塑家雷恩基翁斯卡婭寫道：「在這座設施中，頭一件讓 

我感到吃驚的事就是非常整潔和某種沉默寡言一要是可以那樣説的 

話。言語動作都非常謹慎，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後來當她在自己的 

工作室見到斯大林的時候，她吿訴他，在中央委員會總部受到的驚师 

(zhutko)讓她緊張不安。I■我非常、非常滿意，」據説斯大林微笑着回 

答説，I■就應該是這樣。J"但是在機關的所有秘密中，最大的秘密在 

於，不加節制的命令主義、對書面報吿的強迫性需求以及沒完沒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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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視組，加劇了黨國各地令人不安的管理混亂，同時也把老成場淹沒 

在文牘當中。理政在不知不覺中束縛了自己的手腳。組織局的人員研 

究了多產的普拉束,列別傑夫(Platon Lebedev)------人稱「克爾任釆夫 

(Kerzhentsev) J—寫的幾本手冊，比如《組織原則〉，它的頭兩版不到 

幾個月就銷碍一空；第三版(1924)的印數逹5,000冊。為了給「在任何 

領域工作的基層組織者提供簡明而實用的指導」，克爾任釆夫引用了美 

國和英國的若作，並複製了英國的卡片式人事檔案系統的插圆。這套 

系統設有每個員工的索引卡片，而他主張，在偏制這套系統的時候 ， 

不僅耍按照字母順序，還要按照職業和籍貫。"但他關於指示要淸晰具 

體、要貫徹到底，然後進行明智調整的主張，忽視了專政有一種趨勢， 

會導致甚或鼓勵管轄權重疊等有意造成的效率低下，這是確保政治控制 

的一種方式。

奪權時和掌權時的密謀表現得一様。"對廣大黨員來説，機關在理 

論上應當是透明的；列寧曾經主張應當在黨的大樓內部掛一張按字母排 

序的簽到表，上面寫上斯大林的名字以及他的辦公時問。鈔不過，列寧 

在下發自己的書面命令時，常常要求把文件還給他或者是在看過之後立 

即銷毀。正如他在1919年談到布爾什維克對突厥斯坦的顽覆活動時寫的 

那様，他總是主張，做事要「極端機密(因為我們知道在沙皇統治下怎麼 

工作)」。"換句話説，密謀的起源和延續，同斯大林的個性沒有甚麼關 

係，儘管斯大林是個天生的大陰謀家，儘管他現在是主要的受益者。

茲納緬卡街23號

克里姆林宮西側有一條同沃茲徳維任卡街平行的茲纳緬卡街，街名 

源自一座古老的教堂(「聖母顚靈教堂」)。茲納緬卡街23號原先是亞歷 

山大軍事學校，後被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陸軍人民委員部和布爾什 

維克總參謀部佔用。91內戰時期，茲納缅卡街是權力中心，但隨着勝利 

和復貝，其地位急轉直下，因為到1923年底，紅軍的數量已從500萬左 

右縮減到60萬。(數量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擅離職守。)同樣重要的 

是，軍中所有的部隊都設立了共產黨的「政治部」，由獨立的紅軍政治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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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但它成了斯大林的目標。1923年，組織局要求對軍隊中編 

的工作進行［■研究」——表面上是為了查明這類工作是否符合組織局的 

規定；組織局還進一步要求，黨的機關的代表要參加各軍區黨組織活動 

的討論會，紅軍政治部要定期向中央匯報。到1923年秋天，組織局針 

對軍隊的高級職務制定了一份類似的、由黨控制的職務名冊，涉及對 

象包括中央和各軍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其助手、主要的軍事指揮機 

構、紅軍政治部主要工作人員、軍事檢察官和軍事學院。"布爾什維克 

的所有高級官員，包括陸軍人民委員托洛茨基，都認可黨的至高無上。

與大部分專政國家不同，在蘇俄的黨國體制中，軍隊在政治上的 

軟弱性還深受社會貧弱落後的影響。政權希望紅軍成為「社會主義學 

校J，因此，托洛茨基對於政治訓練非常積極。93可以想見，斯大林就 

圖抓住這個問題。他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説，人們習慣於把軍 

437 隊看作防禦或進攻的機關，而他認為軍隊是「工人和農民的一個集合 

點」。知1920年代，每年都會有大約有18萬農民應徵入伍。* 1924年的 

一項研究表明，入伍者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的路線 ' 黨與孟什維主義以 

及其他異己集團的鬥爭」是一竅不通。％另外一項調查表明，在軍隊的 

政治教育者當中，有近十分之九的人只受過不到兩年的小學教育。與 

此同時，報紙和講堂還充斥着難以理解的外來詞、新詞和術語。"「老 

實説，」軍隊的一位教育者指出，「當我們説到銀行 ' 股票交易、議會' 

托拉斯、金融大王和民主制的時候，別人聽不懂我們在説甚麼。产在 

某些方面，紅軍比為入伍的多民族群眾開的俄語補習班好不了多少 ， 

不完全是政治權力的基礎。軍隊也不像蘇俄安全的保障。"「要是上布 

不幫助我們……要是我們陷入戰爭，」斯大林在1924年説道，「我們就 

會被徹底擊潰。卩°°不過，這位總書記試圖把軍隊置於黨的機關的領導 

下，這方面的工作還是取得了很大進展，只是托洛茨基依舊是軍隊名義 

上的領導人。然而在1923年底，斯大林控制下的工農檢査院就已正確 

地指出，托洛茨基實際上並未管理陸海軍人民委員部的日常工作。'仞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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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比揚卡街2號

盧比揚卡是莫斯科的一個街區，它的名字同中世紀的伊萬三世征 

服諾夫哥羅德有關（「盧比揚人」原本是諾夫哥羅徳一個區的名字，結 

果被那些被迫搬密的人帶到了莫斯科）。1918年春，中央契卡在從彼得 

格勒搬來後，徵用了毗鄰莫斯科主商業區的大盧比揚卡街11號（捷爾任 

斯基在莫斯科的第一個辦公地點）和13號。隨着工作人員數量的増加和 

1919年秋天成立了獨立的莫斯科地區契卡，監督軍隊安全工作的契卡 

特別部又佔據了大盧比揚卡街2號一從那裏出發，這條狹窄的街道可 

以通往盧比揚卡廣埸。這幾個地方由一座優美的矩形的五層大樓組成 

—大樓正面頂端有全俄保險公司1900年製造的大鐘——它們和黨的機 

關在靠近老质場處佔據的那棟堅固的大樓一様，反映出莫斯科商業資 

本的財大氣粗。保險公司出租了大盧比揚卡街2號底層的店面（書店、 

縫紐機商店、床店、啤酒館）以及大約20套公寓房，每套都有9個房 

間，但公寓的住戶都已被趕走，店面也清空了，而在契卡闖入之前， 

這楝建築是預備給蘇俄工會的。1920年，這裏設立了一座內部監獄（後 

來擴大了，那時給這棟建築加蓋了兩層）。「從外面一點也看不岀那是 

座監獄」，有囚犯報吿説。此外，契卡還佔用了附近的幾楝建築，結果 

就像一位觀察家寫的，契卡「佔據了市中心整整一個街區……很多行政 

部門及其下屬單位都設在這襄：『秘密行動處』、『調査處J、『統計處」、 

『資料處』等等職能部門……它完全是一座城中之城，工作起來……沒 

日沒夜」。皿

盧比揚卡街2號實際上並不隸屬於政府，而是隸屬於列寧和政治 

局，這就意味着這一工具也在斯大林這位黨的機關負責人的職權範圍 

內。'”

契卡的工作人員沒有看起來那麼多。w從1921年3月開始，按照 

2,450名工作人員偏入預算的盧比揚卡街2號竟然只用了 1,415人，而真 

正的特工人員大概只佔總數的一半，雖然到1922年1月，中央契卡的 

工作人員已經増加到2,735人，但後來基本維持在這一水平。從1923年 

11月開始，秘密警察還掌握了3.3萬人的遂境部隊，2.5萬人的內衞部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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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和1.7萬人的護衞部隊。心名單上秘密線人的數量從1920年報吿的 

6萬人減少到當年年底的1.3萬人。106各省契卡分支機構的工作人員政 

量各不相同，大多總數在40人左右，其中特工人員只佔一半。他們管 

轄的區域範圍很廣，而交通條件卻往往有限。契卡依靠的是令人生艮 

的名聲。《真理報》刊登過有關契卡受害者的報道：活活剝皮、釘在尖 

椿上、剝頭皮、釘十字架、绑在木板上再慢慢推到通紅的火爐或沸水 

鍋裏。在冬天，據説契卡把水澆到赤膊的囚犯身上，製造出冰雕，傳 

言還説有些囚犯脖子會被擄到斷掉。皿不管是真是假，這些傳言增加 

了契卡的神秘感。不過，惡名在外可以增添力量，也會激起反感。,M 

1919年5月，在捷爾任斯基的倡議下，契卡奉命每週向當時新成立的 

组織局，也就是向斯大林匯報一次。1920年，捷爾任斯基被增補進组 

織局。'的捷爾任斯基還讓特工米哈伊爾•克德羅夫(MikhaU Kedrov)領 

導一個調查组乘坐裝甲列車巡視全國，肅清冒充契卡的馬子和瀆職行 

為。但是，因為敗壞政權的名聲而遭到清洗的施虐狂和地痞流氓又會 

出現在別的地方，岀現在不同地區的分支機構。克德羅夫作為半吊子 

439 醫生和水平精湛的鋼琴演奏家，本人就因為嗜殺而臭名遠揚，據説他

提短暫地尋求過精神治療。

契卡毫不酒豫地啟用了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監獄，重建了沙俄専 

門關押『政治犯J的上烏拉爾斯克的「隔離者」等監獄。傳説在契卡的陳 

伍中，很多人都是可惡的保安處的老手。此説不實，因為為了抓捕他 

們，契卡成立了追捕隊，但契卡的名聲逮是因此而受到損害。山不管 

特工人員是甚麼出身，「人們都開始把我們看作是保安處的」，契卡副 

主席：拉脱維亞人馬丁 •拉齊斯十分煩惱。蘇俄的監獄看守、審訊 

人員和行刑人員很多都不是俄羅斯人，而往往是波蘭人和猶太人，可道 

種情況一其形成的原因部分在於那些民族在沙皇制度下屬於被壓迫民 

族，部分在於招募的方式(猶太人和波蘭人會招募他們同族的人)—— 

對於契卡的名聲沒有幫助。‘“整個1921年都在討論限制契卡的權力和 

防止它濫用職權的問題一不管怎麼説，內戰已經勝利了，秘密警察為 

甚麼攪在隨便殺人呢？政治局裏要求徹底整頓警察機關的主要是加米涅 

夫。他在一次五金工人會議上説：「人們有理由憎惡盧比揚卡。」'“他建 



笫十車珥政者 651

議把契卡的管轄範圍限制在政治犯罪、間諜活動、匪患以及鐵路和倉庫 

的安全工作，其餘的都交給司法人民委員部。列寧支持加米涅夫的建 

議。斯大林也是。捷爾任斯基不想交出契卡四處擴張並超出了正常 

法律程序的權力&但列寧堅持自己的立場，結果在1922年2月6日， 

契卡被所謂的國家政治保衞局•取代，職能範圍也受到適當的限制，儘 

管限制並沒有加米涅夫建議的那樣充分。"7

在被認為暴動威脅太大的南高加索，向格伯烏的轉變在1922年2月 

並未獲得通過，這表明該項改革原本是真的打算削減權力，但這一初衷 

後來被推翻，而且是由列寧本人推翻的。1,8 1922年2月20日，他寫信 

給司法人民委員，要求I■加緊懲治蘇維埃政權的政治敵人和資產階級代 

理人（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要在大城市安排「一批示範 

性審判」，「在從速從嚴懲治方面，在法院和報刊向人民群眾説明這些審 

判的意義方面作出示範」。“吁當時已經有過各種各様的公審，從對索菲 

婭•帕尼娜伯爵夫人（Sofia Panina）的公審（1918）到涉及國家銀行、國 

家百貨公司、纺織托拉斯的幾起案件，還有一些公審在工人數量很多的 440

頓巴斯進行。旨在把無產階級召集起來，對經濟領域的黨外管理人員發 

岀警吿。“°但最近的這次審判是到當時為止最大的一次。住在哥爾克的 

列寧不廟自己在1922年5月的中風，仔細查看了被捕人員的卷宗。⑵從 

1922年6月8日至8月7日，34名所謂右派社會革命黨成員站在工會大廈 

圓柱形大廳的被吿席上。他們過去全都因為從事革命活動而蹲過沙皇的 

大獄，而現在，據《真理報》説，他們是「背叛革命的資產階級奴僕」。 

格伯烏企圖利用缴獲的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來證實這些罪名。 

（濟加•韋爾托夫［Dziga Venov）拍了一部宣傳片 > 名為《對社會革命黨人 

的審判〉。）122主審法官格里戈里•「尤利」•皮達可夫，宣佈了事先定好 

的判決結果一死刑。口但國外輿論嘩然，於是，加米涅夫就找了一個 

巧妙的折衷的辦法，建議暫不執行死刑，而是等到社會革命黨有進一步

,霁註：首字母缩寫為GPU，下文凡提到GPU的地方都音譯為格伯烏，而國家政治保衞缈 

局OGPU則音譯為奧格伯烏。

t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笫42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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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的時候再執行。m關在盧比揚卡死牢裏的社會革命黨人實際 

上成了人質。125

列寧向其他社會主義者發動的討伐破壞了警務改革。1922年8月， 

格伯烏得到正式授權，無需經過審判或法庭裁決，即可將人流放或送 

進勞改營。11月，格伯烏又獲得授權，哪怕是對那種缺少明確的反蘇 

維埃行為而只是基於I■可疑」的情況，也可以行使上述權力。m無論如 

何，對秘密警察機關改革的破壞，到時候就可能發生：布爾什維主義帶 

有一種受圍攻的心理，而格伯烏的大樓與契卡的一樣，人員也相同。⑵ 

不過，列寧還是親自出馬，在1922年秋天驅逐了一批知識分子，其中 

有神學家、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數學家等等。他們被送上兩艘租來 

的德國輪 一^ I來被稱為「哲學家船」。對於他們，格伯烏的記載是： 

I■懂外語」、「愛諷刺」。'”被《真理報》（1922年8月31日）稱為「思想上 

的弗蘭格爾分子和高爾察克分子」的那批人，數量要大得多，他們被趕 

到國內一些偏僻的勞改營，比如索洛維茨基勞改營，正式名稱是「北方 

特別勞改營」，那裏以前是修道院，在白海的一座島上。129

對世界作意識形態化的階級劃分讓秘密警察擁有無限的權力。「我 

們正在或將要處理的那些人，本身在政治上毫無價值，」托洛茨基吿訴 

左翼外國記者、約翰•里德的遺孀露易絲•布萊恩特——布萊恩特在 

《真理報》上發表了這篇採訪（1922年8月30日），「但他們是我們可能的 

敵人手中潛在的武器。要是在軍事上再次出現困難的局面……我們就 

不得不根據戰時條例槍斃他們。」這是後來被歸於斯大林的那種觀點， 

441 即蘇俄人民不會容忍他們當中潛在的敵人，因為這些敵人的存在會招來

並助長外來的干涉

斯大林從秘密警察那裏獲得大量材料。格伯烏聲稱，1920年代中 

期，有200多萬蘇聯人長期受到監視。京保安處曾編過一份「沙皇簡報J 

（tsarskiilistok），是關於「反對派」還有天災、爆炸及轟動性的非政治犯罪 

的觀察報告，每週一期，每年加起來多達600頁，尼古拉二世看過，還 

會在上面做批註。但是，蘇俄的秘密警察依靠幾乎遍佈所有公共機構 

和居民區、直到各個村莊的線人，編寫了更加及時、內容更加廣泛的政 

治情緒報吿S。那）。’丸為蘇維埃國家檢查郵件的也有大約1萬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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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1914年為沙皇國家檢查郵件的只有50人。秘密警察的每份 

政治情緒報吿都有編號，並被送給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 

基在軍隊中的副手斯克良斯基，但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沒有，他們 

是在不久後才被添進去的。*然而斯大林還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 

造他自己的線人網絡，試圖在正常的渠道之外獲得具體的第一手報吿。

鐵匠橋街與柳克斯飯店

從盧比揚卡街的格伯烏總部再過去就是外交人民委員部大樓一鐵 

匠橋街15號。之所以叫「鐵匠橋J {Kuznetskiimost) 5是因為在早已填埋 

的涅格林納亞河上，原先有座石橋。革命前，這條漂亮的大街很岀名， 

有時裝店、書店、照相館和餐廳。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家是1918年從全 

俄保險公司手裏奪來的。那是一楝六層的手風琴式豪華建築，半新古典 

主義風格，建於1905至1906年，兩側有對稱的輔樓。方除了辦公室， 

還帶有豪華的官邸(格伯烏副局長亞戈達恰好就住在這裹)。政變後，在 

沙皇政府各部中，外交部的變動最大，外交使團中既有返回國內的老布 

爾什維克流亡者，又有充滿幹勁的年輕人。「瞧，我們蘇維埃外交官都 

是些甚麼樣的人？」列昂尼德•克拉辛經常説，「我是工程師，克列斯廷 

斯基是教師。我們就是這樣的外交官。」蘇俄領導人拒絕使用「大使」這 

個「資產階級」的説法，稱自己的使節為「全權代表」，但是在1923年， 442

外交人民委員部給各駐外使節下發了〈關於遵守資產階級社交禮儀的簡 

短命令〉。加駐波蘭使節彼得•沃依柯夫(PyotrVbikov)甚至想讓共事的 

年輕外交官們明白交際舞的重要性。「比如，他説外交上最偉大的勝利 

都是在舞廳裏贏得的，」有學生回憶説，「我不想引用他為了支持這種令 

人驚訝的理論而舉岀的那些例子；説一下他最近提到的與〔1815年的〕 

維也納會議有關的例子就夠了。」'”從1924年開始，外交人民委員部把 

484人安排在負責崗位上，大學畢業生足足佔了33%，比例遠高於黨的 

中央機關。以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中，俄羅斯族的不到一半。5

離鐵匠橋街不遠就是柳克斯飯店一特維爾大街36號。在飯店被 

移交給共產國際之後就被不無諷刺地稱為I■世界革命的總部」。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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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所有的下屬政黨——只有一個例外——都可以被批評的地方。斯 

為召開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1921年6-7月），柳克斯飯店在其 

狹小的客房裏安排了來自52個國家的大約600名代表。叫飯店裏佈浦 

了格伯烏的密探，他們慫恿或欺騙外國人，讓他們互相檢舉。與蘇俄 

居民的接觸受到嚴格的控制。⑷不過，柳克斯飯店裝修高雅，還有~ 

週一次的熱水。共產國際的辦公地點本身是在別的地方，在金錢巷的 

一楝兩層的宅邸 那以前屬於糖業大亨謝爾蓋•貝格（Sergei Berg） > 

德國大使館（米爾巴赫就是在那裏被暗殺的）起先也設在那裏。1921 

年，列寧把芬蘭社會民主黨的前任主席和芬蘭共產黨的創始人奧托• 

庫西寧（生解1881年）從斯德哥爾摩召來，請他擔任總書記，整頓共產 

國際混亂的日常工作。芬蘭人又請了一位私人助手毛諾•海莫（Mauno 

Heimo，生於1896年）。海莫焚1924年來到莫斯科並負責共產國際的日 

常運作。「共產國際根本沒有合適的組織，所以你我必須建一個，」據 

説庫西寧對他説，「根本沒有合適的工作人員，對於職責也未作合適的 

説明。領取報酬的人有150個，但沒有人知道自己的上級是誰，或者他 

有甚麼權力，或者他實際上該做甚麼。」“3海莫的頭等大事就是找到更 

好的房子。他無意中發現了莫霍瓦亞街6號（也稱沃茲德維任卡街1號） 

443 —楝五層的大樓，就在克里姆林宮聖三一塔樓的外面。144大樓的頂層

（五樓）上不去，那裏是格伯烏的地盤，他們在監督着真正的工作：把 

非法的金錢轉移給外國共產黨，偽造簽證，把偷來的外國護照篡改後 

再用。

共產國際的資金總是會突然消失，據説是被偷了；也有傳言説， 

共產國際遭到外國情報人員的滲透。蘇俄的其他特殊機構對於該組纖 

往往持鄙視的態度（「蘇俄人供養的成千上萬的共產國際寄生蟲」，蘇 

俄情報機關的一名特工人員寫道。）145「要想弄明白共產國際是怎麼運 

作的，必須認識到兩件事，」庫西寧的夫人寫道，I■首先，它總是處在 

重組的過程中，其次，許多活動都是虛構的。」胳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 

要求把外交人民委員部的職能同共產國際的分開，而且後來還把共產 

國際稱作I■內部的頭號敵人」（「格伯烏九頭蛇」只能排在其次）。可在 

1919年，不是別人，正是他邀請人們參加共產國際成立大會，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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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大會的代表。按理説，只有共產國際的特工人員可以在國外從 

事非法活動，可實際上使館人員也在那樣做。&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 

（被稍作「外國人」）通常會打着不太可信的幌子，在蘇俄大使館內設有 

辦事處，而蘇俄大使館內還有格伯烏（「近鄰」）和軍方的情報人員（「遠 

鄰」）。另外，蘇俄高層官員一括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幾個政 

治局成員在內——的説辭，幾乎總是與「被壓迫者」站在一起，反對所 

詔的外交夥伴國的政府。不過，外交人民委員部呈交了很多備忘錄， 

提醒政治局説，共產國際的高調以及格伯烏的就地處決壓縮了蘇俄在 

國際社會中迴旋的餘地：外國政府不相信這樣的政權會從事合法的事 

務，若是它們真的冒險相信了，總是會有醜聞出現，暴露出蘇維埃國 

家與共產國際合謀的詭計。

為了在他們想要與之建立正常關係並開展貿易往來的國家挑起革 

命，莫斯科採取了雙面的對外政策，在這種政策的背後，則是那種會削 

弱其國際關係的、以階級觀念為基礎的世界觀。列寧認為世界「資產階 

级」不可能接受工人國家的永久存在，可事實剛好相反：雖然西方頑 

固地敵視蘇維埃政權，而且有些西方人一心想要推翻它，但西方政府的 

敵意基本上就像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説的，是「零星的、分散 

的、混亂的」。凱南還説，「西方政府中的許多人開始仇恨蘇俄領導人是 

因為他們做了甚麼」，共產黨「仇恨西方政府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甚麼， 

而是因為他們是甚麼」。149因此，莫斯科往往認為，工黨政府和保守黨 444

政府實質上是一回事：都是帝國主義的，因而也都是不講信譽的。換 

句話説，協約國的和解不會讓蘇維埃俄國變成友好和放手的態度，協約 

國對蘇維埃俄國的敵意也不會是布爾什維克與西方對抗的理由。列寧 

認為，假如資本主義分子在某些方面與蘇維埃政權妥協，那只是因為他 

們不得不那樣，不管是由於他們自己工人的鬥爭，還是因為他們要追逐 

新的市場（比如俄國的市場）。典斯大林全盤接受了這種思考問題的方 

式，並解釋説，一旦時機成熟，資本主義分子就會為復辟資本主義而再 

次發動武裝干涉。151與此同時，在為新的貿易協議和長期貸款進行談 

判時，資本主義分子總是有些前提條件：償還不被承認的沙皇時代的國 

家債務、赔償已被國有化的外國資產。&列寧曾經讓外交人民委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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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蘇維埃國家願意討論1914年前的沙皇時代的債務問題，但他後 

來放棄了由此帶來的機會。'”

勞合一喬治首相屬於那種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信奉自由放 

任和自由貿易。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召開國際會議，簽署經過完善的 

和平協議，讓俄國和德國恢復生氣，以重建歐洲經濟，那樣就既可以 

使英國受益，或許還能保住他搖搖欲墜的聯合政府。”4 1922年初，新 

維埃領導人接受邀請，準備參加4月10日的熱那亞會議，屆時出席會 

議的有34個國家。侄據説出於安全原因，列寧不會親自參加（契卡報 

吿説，波蘭人計劃在意大利暗殺他）；事實上，自從1917年結束流亡回 

國後，列寧再也沒有離開過俄國。'"不過，他控制着蘇維埃國家的立 

場。當正在準備熱那亞會議的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吉•契切林問他， 

「如果美國人在要求建立代議制機構上糾纏不休的話，您看是否可以為 

得到相當的補償而對我國的憲法作些小的改動……？」列寧在信上寫道 

「精神失常！ ！」，並讓人把信交政治局傳閲，還説「契切林的這封信以 

及下一封信清楚地證明他病了，而且病得很厲害」。「這是高度機密 

的，」稍後，列寧在給契切林的信中寫道，「熱那亞會議的破裂對我們 

是有利的……當然，破裂並不是因為我們。」度列強的當權者最後是 

不是準備同莫斯科全面緩和，現在還不得而知。侄但列寧看到的不是 

445 他們顯而易見的矛盾心理，而是一致圖謀建立反對蘇俄人民的資本主

義聯合陣線，儘管這次會議明確表示，想要幫助俄國獲得外交承認和 

建立貿易關係。®

破壞勞合一喬治的努力的，並非只有列寧。法國總理雷蒙•彭加 

勒（RaymondPoincare）沒有賞光參加熱那亞會議。在他的壓力下5會議 

議程沒有讓德國人得到機會訴説他們在支付賠款時的苦衷。彭加勒認 

為勞合一喬治想要犧牲法國的利益去修訂凡爾賽條約（「既沒有勝利者 

也沒有失敗者」），但他堅持強硬路線的策略是適得其反。早在1919年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624頁，註257 ；第226頁。美國人最终拒绝參加熱那亞會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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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凡爾賽會議上，法國就增加過一個條款，即第116條，規定俄國一 

假定為後布爾什維克俄國一有權獲得德國的戰爭賠款，而現在蘇俄 

人暗示他們將會那麼做。不過，新上任的德國外交部長、傾向於同西 

方恢復友好關係的瓦爾特•拉特瑙(Wither Rathenau)，覺得應該同俄 

國舉行雙遂會談，把第116條這一達摩克利斯之劍拿走。的當有傳言 

説，在熱那亞會議的頭幾次會議期間，蘇俄人在德國沒有參加的情況 

下，在勞合一喬治的私人別墅同英法進行了單獨會談時，拉特瑙請求 

會見英國首相，但是被拒絕了。4月16日凌晨1:15，蘇俄人接受德國人 

的建議，準備在當天進行會談。拉特瑙身邊的工作人員企圖再次向 

英國人示警，至少打了兩次電話，但勞合一喬治的助手都沒有接。英 

國首相在外交上的不專業，無意中放大了法國總理不切實際的僵化立場 

和列寧極度隱秘的背信棄義。戚德國代表團冒着大風大雨，驅車趕到 

蘇俄代表團在熱那亞的駐地——位於聖瑪格麗塔小小的利古雷海邊浴 

場與比較大的城市拉帕洛之間的皇家飯店，並於當天即復活節的傍晚簽 

署了一份雙邊條約。條約內容早在一週前就在德國定好了(契切林是轉 

道柏林去熱那亞的)，只是拉特瑙到現在才同意。昭

拉帕洛條約讓德國又一次成為首個正式承認蘇維埃國家的大國—— 

第一次是已被廢除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而且這次恢復外 

交關係並不需要償還沙皇時代的債務或者是在內政方面作出讓步，比 

如緩和布爾什維克專政。德國人承認蘇俄沒收德國人財產的合法性， 

而蘇俄人則放棄第116條規定的所有權利。雙方同意按照後來所謂的最 

惠國待遇開展貿易。’砧拉特瑙除了在政府中任職，還是德國電氣集團 446

(AEG)的董事長。他十分清楚俄國作為原材料供應國和商品消費國對 

於德國的經濟價值，尤其是俄國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並恢復了市場。(作 

為笫一個擔任徳國外交部長的猶太人，拉特瑙在不到兩個月後就被右翼 

極端分子暗殺了。)拉帕洛條約再次肯定了德國之於布爾什維克命運的 

核心作用，它似乎搶先打消了列寧的疑慮»即列強會全部聯合起來對 

付蘇維埃政權。法國人不願考慮德國人的苦衷，英國人説服不了法國 

人，蘇俄人利用了法國人想岀來的第116條——這為法國帶來了惡夢， 

為列寧帶來了幻想：一個顯而易見的蘇德軸心。邱至於拉帕洛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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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傳言説它還附有秘密議定書，內容涉及相當於同盟關係的軍事義務, 

對此，契切林在給法國的照會中矢口否認。'"事實上，紅軍同魏瑪防 

衞軍的聯繋非常緊密。1922年8月11日，兩國簽署了一項關於軍事令 

作的秘密的正式協議。為規避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德國軍隊將獲得毒 

俄境內的設施，用於訓練自己的空軍和坦克部隊，而作為交換，蘇方會 

從設在蘇俄境內的為兩國武裝力量提供裝備的工廠獲得德國的軍工技 

術。戚無論如何，前景就是這樣。

列寧是把外交事務當成個人封地來管理的。他和契切林的通話可 

能比和其他任何人都多，而且他們倆還有相當多的直接接觸，但他對待 

外交人民委員就像是對待小聽差。甚至在拉帕洛條約之後，契切林和 

蘇俄代表團因為看不到除了獲得西方的幫助外，還有甚麼別的辦法可以 

重建滿目瘡痍的俄國，仍然想要簽署熱那亞協議，於是他們便開始稍稍 

越出自己得到的授權，準備討論被拒絕償還的戰爭時期的債務問題，但 

列寧強烈誼責談判人員的「聞所未聞的可恥而危險的動搖」。皿最後， 

沙皇時代的債務和被國有化的財產完全沒有向協約國做出償還或補償 ， 

因此也没有為俄國成立任何投資財團或者同俄國簽訂任何和約。列 

寧認為，資本主義列強將不得不按照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復興俄 

國經濟，於是他藕任俄國失去了重新融入歐洲共同體的唯一一次機會。 

（對蘇俄或蘇聯人來説，下一次這樣的會議要等到1975年的赫爾辛基會 

議。）同時，魏瑪共和國和布爾什維克專政並不是兩個相似的政權，它 

們之間的合作將會隨着德國不斷尋求與西方的和解而變得困難重重。圳 

447 蘇俄人怎樣才能獲得大量的先進技術仍是一件沒有着落的事情。一旦

列寧不能視事，斯大林就成了對外政策領域的核心人物，繼承了毫不妥 

協的列寧主義遺產中的所有這些挑戰。在國際關係方面，斯大林無論 

如何都算不上是一個專政者。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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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廣場街8號

當斯大林有了建立個人專政的機會時，不但列寧中了風，蘇俄也是 

破敗不堪，因為戰爭、政治恐怖和移民而失去了成百上千萬人口。讓 

這種極度混亂的局面變得越發嚴重的，先是布爾什維克毫無節制的徵 

棋，然後是大旱、酷熱和熱風，把黑土地變成了塵暴區。播種面積本 

來就減少了，可現在僅有的3,800萬畝播種的土地有1,400萬畝"絕收， 

於是就出現了饑荒，其規模之大，自18世紀以來從未有過。農民只能 

以野草、磨碎的骨頭、樹皮或屋頂的麥稈，以及狗肉、貓肉、老鼠肉、 

人肉混在一起煮成的有毒的大雜炮充饑。172在整個伏爾加河流域（那裏 

是饑荒的中心）、烏拉爾南部地區、鞋耙共和國和巴什基爾共和國、北 

高加索、烏克蘭南部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克里米亞，有超過3,500萬人遭 

受嚴重的饑餓。1921至1923年，估計有500萬至700萬人死於饑餓及相 

關疾病，相當於每週死亡5萬人。173在饑荒最嚴重的地區，格伯烏要在 

墓地站崗，以防饑餓的人們把屍體刨出來吃掉。僅在伏爾加河流域和 

克里米亞，當局登記在冊的孤兒就有二百多萬——他們能活下來真是 

奇蹟，雖然常常是眼窩深陷，肚子臓脹，雙腿如同火柴桿一般。174

在否決了取消新經濟政策的要求之後，列寧現在派了一名糧食採購 

全權代表前往實行了軍事管制的草原地區。當這名代表表示，如果百 

分之百地完成糧食指標，那這些地區就連種子;&不會剩下時，他得到 

的命令是繼續執行原指示。175 1922年初，列寧派費利克斯•捷爾任斯 

基到西伯利亞徵糧，那裏不像其他地方，沒有遇到嚴重的乾旱，收成 

基本正常。‘％捷爾任斯基還像內戰時一樣，住在專列的車廂裏。他寫 

信給妻子索菲婭•穆什卡特（ZofiaMuszkat），流露出對這項艱巨任務以 

及自己無法兼顧鐵道人民委員之職的絶望情緒（「現在到了冬天我才明 

白，必須在夏天就為冬天做好準備」）。他留在西伯利亞的時間被延長 448 

了——正是在捷爾任斯基在西伯利亞的時候，1922年2月6日，契卡被 

取消並代之以格伯烏，同時他也開了眼。「西伯利亞的經歷向我展示了

•編註：3,8。0萬英畝約虬539萬公頃-L400萬英畝約567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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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2月，他再次給妻子寫信説，「哪怕是來 

自莫斯科的最好的思想和指示在這裏也行不通，不能被落到實處。」'" 

與此同時，格伯烏從西伯利亞的某個省報吿説（1922年2月14日）：|■探 

購人員濫用職權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各地抓來的農民被鎖進 

冰冷的穀倉，遭到鞭打（羿羿成）並受到槍斃的威脅。」逃往森林的農民 

I■先是被馬追踏，然後剝光了關進沒有生火的穀倉。許多女人被打得不 

省人事，赤身裸體倒在雪地裏遭到强姦」$

政權的注意力都放在為挨餓的西北各城市籌集糧食上面，對於饑荒 

肆虐的農村，它的反應遲缓而且無力。列寧拒絕向「帝國主義」政府 

求助，但流亡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在列寧的默許下，以私人名義向 

I■所有可敬的人們」呼簸，結果在兩天之後，美國商務部長赫伯特•胡 

佛便作出積極回應。胡佛（生於1874年）是教友會信徒的兒子，童年時 

成了孤兒。他作為斯坦福大學的首屆畢業生做過採礦工程師，並在世 

界大戰期間成立了美國救濟署（ARA）—起初是一個政府機構，後來又 

轉為由政府提供資金的私人機構。在菇從援助蘇俄的召喚時，他提出 

了兩個條件：要允許美國賑災人員獨立開展工作；釋放被關押在蘇俄監 

獄中的美國公民。列寧很不情願地答應了胡佛的要求。胡佛的募捐和 

組織工作大獲成功。他籌集到價值六千多萬美元的外國糧食援助，主 

要是玉米 ' 小麥種子、煉乳和糖，其中許多都是美國國會捐贈的，有些 

是蘇維埃政權用稀缺的硬通貨和黃金（用沒收的教會物品和其他珍寶嬌 

化而成）購買的。美國救濟署僱了300名野外工作人員，而他們又請了 

10萬名蘇俄的幫手，負責1.9萬座野外廚房，最多的時候每天要為將近 

1,100萬人提供食物。仰高爾基寫信對胡佛説：「您的幫助將會作為一種 

獨特的、巨大的功德寫進歷史，它配得上最偉大的榮耀，它將長久地被 

無數俄國人銘記在心……是您把他們從死亡中拯救過來。」⑻

449 斯大林向外交人民委員部施壓，要求監督購買國外的糧食，並參

與安排監視外國賑災人員。他還建議，在蘇俄境內運輸應急糧食援 

助的開支讓美國救濟署出。⑻由於氣候好轉和農民的求生本能，再加 

上外國的捐助和從國外購買的糧食種子，1922年的收成非常不錯。新 

經濟政策對農民的刺激雖然見效晚了一些，但對於緩解災情仍然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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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結果，從1923年起，經濟復蘇開始了。"4政府也勉強起了一部 

分作用，通過了《土地法典》。《土地法典》禁止買賣土地，並對土地租 

賃和僱偷家人之外的農業勞動力在合法性及一定程度的現實性上作了 

限制，但它允許農民合法地種植任何種類的莊稼，飼卷任何類型的牲 

畜和在土地上建造任何類型的建築；承認婦女是農民家庭中平等的一 

員。特別是，《土地法典》允許農戶在法律規定的土地使用期限內行使 

真正的選擇權：村社和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形式，集體農莊的形式， 

甚至是合併起來的宅地形式（即斯托雷平主義）。度《土地法典》沒有使 

用「村社」這個詞，用的是「土地社」，但政府不得不承認村社擁有自治 

權。他政府還不得不大幅削減對於集體農莊的財政支持，而集體農莊 

所佔的耕地面積也縮小到很小部分（1%以下）。轉變十分驚人：不管是 

村社和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農民還是自耕農，都獲得了影響深遠的經 

濟自由。

收成的規模和及時的收割依然是國家安泰的關鍵，而且與布爾什 

維克奪權同時發生的農民革命十分強大，足以重塑蘇維埃國家。內戰 

時的糧食人民委員部，即「徵栈人民委員部」，將其主要職責交給了農 

業人民委員部，即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某種「農民的人民委員部」。為 

加強這一轉變 , 亞歷山大•斯米爾諾夫（Alexander Smirnov ＞生於1898 

年），一個對黨忠心耿耿的實幹家，從副糧食人民委員調任副農業人民 

委員一他在1923年開始承擔這個高級職務。「徵糧人民委員部」設在 

紅場的上商業街（Upper Trading Rows） ；「農民的人民委員部」在很多地 

點中偏偏挑選了共產黨總部再過去一點的老廣場街8號，在從前的博雅 

爾斯基德沃爾飯店兼商業綜合體裏面，那是一楝1901至1903年建造的 

新藝術風格的建築。頭在大饑荒的時候，農業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 

找到了饑荒存在的理由。他們的結論是，農民的耕作一直處於災難的 

邊緣，因為農民不恤得最好的現代耕作方式。因此，農民需要接受農 450

學家等專家的教育。瞬農業人民委員部後來成了最大的政府部門，有 

三萬多名中央和地方工作人員，另有四萬人從事林業工作。如此的規 

模就連由民警和格伯烏合併而成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及第二大的財政人 

民委員部都自嘆弗如。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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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英卡街9號

在共產黨政權的統治下，財政人民委員部的存在是個令人稱奇的 

事情。內戰期間，政權没有任何税收收入，只能通過印鈔票和沒收糧 

食等商品為自己籌集資金。欧國家的貨幣基礎一片混亂。老百姓们 

在使用的有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的盧布｛nikolaevki）、杜馬時期的盧布 

（dunukie｝ '克倫斯基和臨時政府掌權時的盧布（kerenki） 這種貨幣蘇 

維埃政權本身也印製了一段時間，只是在雙頭鷹上去掉了皇冠一以及 

外幣。外幣的流通是非法的，而且匯率在不斷快速上漲。，91白軍在其 

控制的地盤承認蘇維埃政權印製的克倫斯基掌權時的盧布，但不承認聲 

維埃盧布｛sovznaki），並在蘇維埃盧布上蓋了「白癡錢」的戳子。，%由此 

造成的物價飛漲讓伏特加成了流通和保值的主要方式，物物交換接管 

了經濟。情況還沒有壞到魏瑪德國的惡性通脹那樣的地步，在那裏， 

馬克對美元的匯率從1921年的60比1變成了兩年後的4.2萬億比1，但 

是，一位沙皇時代的頂級經濟學家估計，1914至1923年，盧布貶值 

5,000萬倍。⑼布爾什維克的一些狂熱分子聲稱，惡性通脹是階級鬥爭 

的形式之一；還有人稱印纱機是I■財政人民委員部的機關槍」。理論家 

們還斷言汀貨幣的終結」標誌着文明朝着共產主義階段的進步。应但 

是到了 1924年，蘇聯的貨幣穩定下來，經濟再次貨幣化，這是重組後 

的財政人民委員部的一個驚人的轉變。

財政人民委員部佔據的是被沒收的聖彼得堡國際銀行莫斯科辦事處 

的大樓一利英卡街9號。伊利英卡街得名於古代一座以先知以利亞 

命名的修道院，但街上擠滿了封閉的貿易行、銀行和交易所，被高牆園 

451 住的商業區名為基泰哥羅德，曾是革命前莫斯科的金融中心。在伊利英

卡街上，還有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14號）和已被斯大林與中央監察委員 

會合併的工農檢查院（21號），那是許多共產黨員被叫來接受紀律處分的 

地方。紅軍除了在茲納緬卡街的大樓外，還在伊利英卡街為紅軍政治部 

佔了一楝建築，即伊利英卡街2號。該建築原先是搞批發的中貿易行， 

就在紅場附近，紅軍政治部的報紙《紅星報》後來就是在那裏出版的。伊 

利英卡街連接着老廣場街和紅場，斯大林和他那些也住在克里姆林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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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同志 > 每天都要沿着這條街步行上下班。要是沒有伊利英卡街9號 

在宏觀經濟上取得的成就，蘇維埃政權就難以穩定，斯大林就難以集中 

精力建立他的個人專政。財政人民委員是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生 

於1888年）。1922年，他接替了不走連的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而斯 

大林不久前剛接任了克列斯廷斯基在黨的機關中的領導職務。

索柯里尼柯夫擁有輝煌的革命履歷。应他是在莫斯科猶太資產階 

級的特權家庭長大的：他的父親是內科醫生，有一楝樓，一家人住在 

樓上的八個房間，樓下開了一片利潤豐厚的藥店。作為家裏的長子， 

格里戈里有徳國和法國兩位女家庭教師，上的是阿爾巴特街區的一所 

古典中學（同尼古拉•布哈林以及鲍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一起），1905 

年加入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他在革命中用的化名［nom de revolution｝可 

能與莫斯科的索柯利尼基區有關）。最後他到了西伯利亞，然後又流亡 

國外。在國外，他拿到索邦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索柯里尼柯夫同 

列寧一起乘鉛封列車返回俄國並在1917年7月入選了人數不多的布爾 

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同斯大林並肩工作，成為黨報的主要編輯之一， 

參加了贊成政變的那幾次關鍵性的投票，而且幫助發動了政變。他後 

來，索柯里尼柯夫負賁監督銀行的國有化。'"他在29歲時接替托洛茨 

基，擔任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代表團團長並簽署了條約。‘外內戰期 

間，索柯里尼柯夫雖然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但他擔任的不是政 

委，而是指揮官，並贏得了紅旗勳章。’99 1920年，斯大林請求把索柯 

里尼柯夫派給他，到南方戰線對付波蘭人。溯索柯里尼柯夫沒有被調 

去南方戰線，而是被派去征服突厥斯坦。在突厥斯坦，就像我們看到 

的，他組織反暴動，在全國率先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實物税，把私人市 

場合法化，實施貨幣改革。知在德國做了手術之後（他有肝病和其他疾 452

病），索柯里尼柯夫在莫斯科依靠一支由革命前的財政專業人員組成的 

團隊，強行恢復了國家銀行，並且阻止了把列昂尼德•尤羅夫斯基教 

授（Leonid Yurovsky）驅逐出境。尤羅夫斯基力主創立名為「切爾沃尼茨」 

的新幣，一種發行量有限並以金條和外匯儲備為支撐的「硬」盧布。202 

索柯里尼柯夫用鑄有遇害的尼古拉二世肖像的金幣作為切爾沃尼茨的 

輔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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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柯里尼柯夫不顧黨內普遍的抵觸和不解5完成了宏觀經濟的攻 

革。也當時的硬通貨和黃金儲備因為要用技緊急購買進口糧食 > 實矇 

上已消耗殆盡，但1922年的大豐收使得出口又恢復了。出口帶來的大 

筆收入讓黃金儲備從1923年1月的1,500萬金盧布重新增長到一年後的 

1.5億金盧布，也讓開始採用切爾沃尼茨成為可能。湖常規的蘇維埃盧 

布(sovznaki)換了三次，每次貶值的幅度都很大，同時，通貨中切爾沃 

尼茨的比例也提高到80%左右。次索柯里尼柯夫還加強了國際收支的 

紀律性，結果到1924年，蘇聯人竟然有了貿易順差。2腕在索柯里尼柯 

夫的監督下，開始實行常規預算制度，國家的歲入來自關税和運輸，特 

別是直接税(農業領域的實物税，那是一種收入税)，也來自對普通商 

品新開徵的消費税，比如火柴、蠟燭、煙草、酒、咖啡、糖和鹽。鹽 

税早在1881年就取消了，可得到特別授權的索柯里尼柯夫又把它恢復 

了。1923年，政權還開始重新實行伏特加專營(沙皇時代被譏諷為「酒 

鬼預算」)，結果收入頗豐。瑚格伯烏破壞了索柯里尼柯夫的工作—— 

政治局批准了捷爾任斯基的建議，把所有「投機倒把分子」，包括倒賣 

外幣者，趕出莫斯科等大城市一但索柯里尼柯夫進行了反擊。颂［■你 

的特工人員得到的經費越多，」據説，索柯里尼柯夫對捷爾任斯基説， 

「製造出來的案件就越多。」诵工業游説團體也激烈抨擊索柯里尼柯夫， 

説他緊縮銀根的政策正在扼殺蘇聯的工業。但索柯里尼柯夫毫不讓 

步，嘲笑他們説「印錢是经濟的鴉片」次1924年，人稱尤利-拉林(Yuri 

Larin)的評論家米哈伊爾•盧里耶(Mikhail Lurye)指控，財政人民委員 

部是在推行它自己的「專政」。皿實際上，索柯里尼柯夫幫助斯大林接 

受了宏觀經濟學以及貨幣供應、通貨膨脹、國際收支同匯率的關係等方 

面的教育。斯大林支持他。213

「在斯大林的羽翼下」

453 斯大林的權力不但源自對細節的關注，還源自對人的關注，但不 

是對隨便甚麼人，而往往是對新人。「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成立於1922 

年1月28日，斯大林在成立大會上講了話。川會員必須是1905年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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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他們希望自己在沙皇統治時期遭受的苦役和流放以及他們的資歷 

能夠得到認可。可是，政權雖然決定把省一級的黨的書記職務留給至 

少在二月革命前就已入黨的黨員，但這條指導思想在實踐中並沒有得到 

遵守。老布爾什維克在行政部門的比例很高，但主要擔任的是低級職 

務一政治局除外。2,5老布爾什維克，尤其是過去僑居歐洲的那些老布 

爾什維克，常常對新人側目而視，認為他們是粗俗的笨蛋，而後者則認 

為老布爾什維克有資產階級的嫌疑。兩個集團都經歷過內戰的考驗， 

年輕一點的開始變很自信，認為自己用不着懂得多門外語和接受大學 

教育也可以把事情辦成。斯大林本人當然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但他 

卻支持那些新貴。新貴中工農出身的很多，但遠遠不是全部。2161921 

年，承認自己出身白領的黨員足足有四分之一。不過，這些人過去主 

要不是服務於沙皇時代的公共機構，彳也們中的許多人都是二月革命的產 

物，加入過臨時政府的各種機構。十月革命後，他們歸附了新政權。2,7 

「從出身上來説，新的政治精英主要不是無產者，而是平民。」有學者寫 

道»2*8這些沒有接受過完整教育的人接過了革命的重擔，他們常常要 

在長時間的工作之後還在晚上繼續學習。2炒斯大林支持他們；他們就 

像他年輕時的樣子。不過，同他關係最近的有各式各樣的人。

最重要的是維亞切斯拉夫•斯克里亞賓（生於1890年）——人們更 

熟悉的名字是莫洛托夫（「錘子」），他或許是政權中第一個純粹的黨務 

官員（克列斯廷斯基曾經同時擔任黨的書記和財政人民委員）。他是小 

店員的兒子，讀的是聖彼得堡綜合技術學院，但卻入了黨，《真理報》 

有段時間是合法報刊，他在那時成了它的编輯。1915年，他取了一個 

黨內的化名。後來他解釋説，對於有些像他那樣口吃的人，「莫洛托夫」 

的發音要比「斯克里一亞一賓」容易，而且「錘子」聴上去同無產階級 

以及工業有關，可以給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不太喜歡知識分 454

子黨員。22° （和列寧一樣，莫洛托夫喜歡資產階級的西服和領帶。）和斯 

大林一樣，莫洛托夫革命前在沃洛格達流放過一段時間一他在那裏靠 

為餐館裏喝得醉醺醺的商人演奏小提琴謀生。他同斯大林的第一次見 

面可能是在1912年的聖彼得堡，是在一個牙醫的家裏一那是一處安 

全屋。221身居要職的莫洛托夫兩次遭到斯大林的排擠（1917年在《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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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和1922年在黨的書記處），他本有可能對斯大林懷恨在心，暗中使 

絆。可他並沒有那麼做，而是按照列寧的願望，承認斯大林資格老， 

參加革命比他早11年，跟在這位格魯吉亞人的後面。托洛茨基嘲笑莫 

洛托夫是「平庸的化身」，但列寧用讃賞的口吻稱自己的門徒是「俄國最 

好的檔案管理員」。222 1920年代早期在機關工作的鮑里斯•巴扎諾夫 

（Boris Bazhanov）離開時印象也很深。「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官員 > 不太 

有才華，但很勤奮，」他在談到莫洛托夫時寫道，「他很沉着、寡言少語 

……對所有接觸過他的人來説，他都是正確的，他這人很容易接近， 

一點也不粗暴、傲慢、殘忍，也不想羞辱或毀掉任何人。」”3巴扎諾夫 

説的是莫洛托夫，也是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文化。

瓦列里安•古比雪夫（生於1888年），一個在西伯利亞土生土長 

的俄羅斯人，出身軍人世家。他先是進了鄂木斯克士官學校，後來又 

進了首都的軍事醫學院，1906年因為參加政治活動被開除，為避免被 

捕就逃走了。他設法進了托木斯克大學法律系，但一年後離開，開始 

從事布爾什維克的地下工作。他多次被捕和流放，包括被流放到纳雷 

姆（從1910年開始）和圖魯漢斯克（從1915年開始），斯大林也在這兩 

個地方流放過。古比雪夫和莫洛托夫一樣，是個技藝爛熟的音樂家， 

又和斯大林一樣，是個詩人。1917年，他參加了伏爾加河畔的薩馬拉 

市的布爾什維克政變。內戰期間，他在南方戰線工作，接着又在被重 

新征服的突厥斯坦擔任過指揮職務。他具體是在甚麼時候首次引起斯 

大林注意的，現在還不清楚。1922年，斯大林讓他成了中央委員會的 

正式委員和中央委員會的書記。1923年底，斯大林推薦他擔任黨的中 

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中央監察委員會本來是作為一個中立的上訴法 

庭成立的，但是在斯大林當權的時候，卻成了懲處黨員的大棒。”4古 

比雪夫對於地方上抵制中央指示的力量一想像的和真實的——毫不 

留情，並把地方和中央的官員組織起來支持斯大林。225托洛茨基給古 

比雪夫起了個綽號：「黨的法令及道德規範的最嚴重的違反者和腐蝕 

455 者」。”6古比雪夫對斯大林絕對忠誠。227在把斯大林派的另一個不可 

或缺的工作人員拉扎•卡岡諾維奇調到莫斯科這件事上，他似乎也起 

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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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岡諾維奇（生於1893年）來自沙皇統治下的小城切爾諾貝利附近 

「猶太人定居區」的一個村子，是那種性格粗野的平民的代表。他的父 

親既種地也在工廠幹活，沒有受過教育；他的母親生了 13個孩子，活 

下來6個。拉扎會説俄語和烏克閑語，稍稍懂一點意第緒語，曾經在一 

所猶太會堂下厲的兒童學校短暫就読。但他的家庭供不起他唸書，所 

以他只好跟當地一個鐵匠當學徒，然後又去了基軸，同他的一個兄弟一 

起撿破爛。14歲的時候，卡岡諾維奇開始在一家鞋廠做工一要是斯 

大林在哥里和梯弗利斯的選擇少一點，也會那樣。1912年，卡岡諾維 

奇在基輔入黨；他參加過世界大戰。布爾什維克政變後，1918年1月， 

24歲的卡岡諾維奇作為布爾什維克代表，曾經到彼得格勒參加過立憲 

會議。228內戰期間，他在下諾夫哥羅德和沃羅涅日服役，而那些地方 

主要是托洛茨基的人。但是在有關工會間題的爭論中，當時作為工聯 

主義者的卡岡諾維奇站在列寧一邊，反對托洛茨基。就在斯大林剛成 

為總書記兩個月後，卡岡諾維奇被調到中央機關，負責組織指導部一 

它很快就和登記分配部合併在一起一後來又負責監督職務名冊制 

度。卡岡諾維奇對充滿魅力的托洛茨基的崇拜有可能一直持續到內戰 

之後。（據機關中的一名助手説，卡岡諾維奇「很長時間以來，竭力模 

仿托洛茨基。後來大家都想要模仿斯大林」。但很快他就會用猛烈 

的人身攻擊激怒托洛茨基。他屬於無可爭議的無產者，而且同斯大林 

一樣，不信任知識分子和I■資產階級專家」。碰卡岡諾維奇口才好，是 

個天生的領導者，精力充沛，組織能力強。「他是個充滿活力的傢伙， 

很機靈，年輕、有幹勁」，巴扎諾夫寫道。231 1924年，斯大林讓卡岡諾 

維奇成了中央委員會書記。a

斯大林派的觸手遍及全國。他挑選了許多心腹，這些人因為都在 

烏克闌一僅次於俄羅斯的最重要的共和國——工作過或正在那裏工 

作而聯合起來。他身遂的其他人則來自高加索：格魯吉亞人奧爾忠尼 

啟則（生於1886年），格魯吉亞黨組織負責人；俄羅斯人謝爾蓋•基洛 

夫（生於1886年），阿塞拜疆黨組織負責人；亞美尼亞人阿納斯塔斯• 

米高揚（生於1895年），北高加索黨組織負責人。另一位最終同專政者 

關係很近的人物是米哈伊爾•加里寧（生於1875年），他比斯大林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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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歲，在地下歲月裏也在高加索待過。&斯大林讓自己在內戰時的心腹 

克利姆•伏羅希洛夫擔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1-1924）；事實上，他 

是仍然同斯大林保持密切聯繫的察里津「幫」中唯一的心腹。％其他〜 

些從內戰時期的南方戰線出來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同第一騎兵集團軍 

有聯繫的，都會隨着斯大林一起官運亨通，這其中就包括亞歷山大• 

葉戈羅夫和第一騎兵集團軍司令謝苗•布瓊尼。不過，在1920年代早 

期，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和卡岡諾維奇才是斯大林政治小集團中最核 

心的成員。觀察家們開始説這些人是「在斯大林的羽翼下」W 

Stalinym）行走 0 235

斯大林的助手隊伍能力很強。亞美尼亞人阿馬亞克•納扎列江是 

商人的兒子，曾經就讀於聖彼得堡大學法律系（但沒有在那裏畢業），被 

認為是I■一個很有教養'聰明伶俐、善良而且性情沉穩的人」，他也像 

伏羅希洛夫和奧爾忠尼啟則那樣，是極少數可以用熟稔的「你」（功對 

斯大林講話的人之一。赤另外還有伊萬•托夫斯圖哈（Ivanlbvstukha， 

生焚1889年），他曾留學國外，有學者風度；僑居巴黎期間，他在羅 

浮宮給一群布爾什維克講過藝術。（斯大林曾經對他説過——據巴扎諾 

夫講一I■我母親養過一頭山羊，牠同你一模一樣，只是不戴夾鼻眼 

鏡。」严革命後，托夫斯圖哈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為斯大林工作。 

1922年，斯大林剛成為總書記就把他調到黨的機關。托夫斯圖哈是出 

了名的寡言少語。他患有肺結核，而且只有一個肺，但他很快就取代 

纳扎列江成為斯大林的高級助手。焕斯大林還調來敖德薩本地人列夫• 

梅赫利斯（LevMehklis ＞生於1889年），沙皇時代的一個小官員的後代» 

本人在革命前加入過錫安工人黨。梅赫利斯是從工農檢查院過來的， 

斯大林在名義上擔任過那裏的領導；梅赫利斯在工農檢查院監督削減國 

家僱員和開支，尤其是硬通貨開支以及打擊貪污的工作，他在1922年 

的一份調査表中大談自己如何使「〔國家）機關重回正軌」。239梅赫利斯 

搬進了蘇維埃1號樓（在格拉諾夫斯基街），離克里姆林宮的住所很近。 

他為人嚴肅，不喜社交。「梅赫利斯與下屬的談話是這樣進行的：『把下 

面這些事情做好。清楚了嗎？解散。』半分鐘。」機關人員巴扎諾夫回 

憶説。斯大林對托夫斯圖哈説話比較客氣，對梅赫里斯比較粗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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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斯大林會説，『梅赫利斯，火柴！』或『鉛筆！」」巴拉紹夫説，「對 

托夫斯圖哈不會。〔斯大林）對他非常尊重，也聽他的。〔托夫斯圖哈〕 457 

是個內斂的人，乾巴巴的，寡言少語，但非常聰明。他是一個很好的 

領導者。」但儘管「梅赫利斯不太容易相處，」巴拉紹夫最後説，「斯大 

林看重:他的這些品質，認為梅赫利斯願意執行任何任務，不管是甚麼任 

務。严

最初這些年，很多新人進入了斯大林的圈子，他們中有些人會被 

淘汰，有些人會飛黃騰達，比如鐵路公務員之子、馬其頓族的格奧爾 

吉•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 > 1902—1988） 他先是上了一所古典 

中學，然後又在莫斯科技術學院讀書。還有謝爾蓋•瑟爾釆夫（Sergei 

Syrtsov，生於1893年），他來自烏克蘭，在聖彼得堡綜合技術學院上學 

時入的黨（他沒有在該校讀完），內戰時擔任過政治委員，負責強制驅逐 

哥薩克。瑟爾采夫作為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還參與了鎮壓1921 

年喀琅施塔得暴動，並在同年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機關的人事主管，之 

後在1924年調任宣傳鼓動部部長。24i斯大林手下的黨務官員還包括斯 

坦尼斯拉夫•柯秀爾（Stanislaw Kosior，生於1889年），他被總書記任命 

為全西伯利亞黨組織負責人；以及安德烈•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 

生於1896年），他得到了下諾夫哥羅德省；還有安德烈•安德烈耶夫 

（AndreiAndreyev，生於1895年），他被斯大林留在中央機關擔任中央 

委員會書記。這些以及其他的例子説明，斯大林提拔的不僅僅是沒有 

受過教育的人。閲歷豐富的索柯里尼柯夫的情況尤其如此。他精通俄 

語，懂六門外語，還是頗有造詣的音樂家，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這 

一點與卡岡諾維奇剛好相反（卡岡諾維奇在突厥斯坦工作時曾是索柯里 

尼柯夫的手下）。赤但索柯里尼柯夫還和卡岡諾維奇一樣，是個極為高 

效的組織者。"3在索柯里尼柯夫的幫助下，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從口號 

變為現實，然而列寧總是貶低他。"4但斯大林對他比較關心。不錯， 

索柯里尼柯夫是不住在克里姆林宮（他和年輕的第三任妻子------名作

家——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二流精英居住的大樓裏有套住房），但是在 

1924年，斯大林把索柯里尼柯夫提拔為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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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槓桿

許多任命並不是斯大林做出的0例如，出身貴族、同亞歷山大• 

普希金是遠房親戚的格奧爾吉•契切林（生於1872年）是由列寧任命 

458 的。245政權中的夜貓子一開始並不是斯大林，而是契切林：他住在鐵

匠橋街15號辦公室附近的地方，要工作到凌晨，並以在早晨四五點驚 

打電話給下屬詢問情況或傳達指示而著名。（放鬆的時候，契切林會用 

鋼琴彈奏莫扎特的曲子。）為了得到更多的權力，斯大林把希望寄託在 

契切林最主要的副手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生於1876年）的身上。李維 

諾夫出生焚比亞韋斯托克的一個富裕的銀行家庭，但因為是猶太人而先 

後被中學和大學拒之門外。％李維諾夫有件事情一直耿耿於懷：契切 

林是在1918年1月才加入布爾什維克的，而他早在1898年俄國社會民 

主黨初創時就是黨員，但是被任命為外交人民委員的卻是契切林而不是 

他李維諾夫。（給契切林的調令到來時，兩人都在倫敦。）247列寧對李 

維諾夫説他是部裏不可或缺的「黨的鬥士」，而李維諾夫因為長期為黨 

工作的確贏得了一些信任。2处但他也被認為生性多疑、釣名沽譽、裝 

腔作勢卻又十分自卑、渴望得到賞識、工於心計。"9他對契切林的散 

意在當時是很有名的。「我沒有娜個月不從他們倆中的一個或另一個那 

裏收到便函，上面寫着「絕密，政治局委員親啟J，」斯大林辦公室的工 

作人員巴扎諾夫寫道，「在這些便函中，契切林指責李維諾夫墮落、無 

知，是個下流粗野的罪犯，不該讓他從事外交工作。李維諾夫則説契 

切林是個同性戀、白癡、瘋子，一個不正常的人。」2丸

政治局要求契切林把李維諾夫帶去參加有關西方議題的會議，結 

果契切林討價還價，把出生於梯弗利斯（1889）的亞美尼亞人、人稱加 

拉罕的列夫•加拉哈尼揚（Karakhanyan）提拔為自己的副手，負責東方 

事務。251加拉罕過去屬於托洛茨基的國際派，1917年夏天和托洛茨基 

一起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斯大林起初極力主張換掉這個亞美尼亞人， 

認為政權需要一個更容易接受東方各民族的穆斯林。然而斯大林與加 

拉罕的通信很快就開始充滿討好的意味。（I■您的身體怎樣？您感覺如 

何？您肯定想念〔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刻也不要相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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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外交人員，那是最不可以信任的民族……向您的夫人問好。約• 

斯大林。又及：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很健康……J)。加拉罕的回信也 

差不多(「緊握您的手。致以衷心的問候。您的列•加拉罕」)。看來加 

拉罕在巴結斯大林，而斯大林則想在外交人民委員部找個自己的人。 

但李維諾夫也想通過明顯模仿斯大林的觀點來爭取那個角色。或這種 

互動在蘇維埃體系中隨處可見一斯大林想從人們的私人恩怨中坐收漁 459

利；官員們想拉攏他對付競爭對手。

秘密武器

契卡和格伯烏有三個核心人物，而這三個人同斯大林的關係都很 

密切。首先是捷爾任斯基。1877年，他出生於立陶宛和白俄羅斯邊界 

地區的明斯克附近，是一個波蘭貴族地主家庭中的八個孩子之一。後 

來他成了孤兒，並為了成為天主教神職人員而狂熱地學習。253「上帝在 

我心中！」據説他對自己的哥哥説過，「要是有一天，我像你那樣開始 

認為上帝根本不存在，我就開槍自殺。沒有上帝，我就活不下去。」国 

做學生時 ＞他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在離畢業還有兩個月的時候被 

維爾諾中學開除。結果，用他自己的話説，他變成了「一個成功的鼓動 

家」，「在社交晚會，在酒館，在工人聚會的不管甚麼地方，向完全處於 

蒙味狀態的群眾講明道理」。”5但最後，他在沙皇的監獄、流放地和苦 

役中一共度過了 11年，而且還染上了肺結核。顼「他的雙眼看上去真的 

像是充滿淚水，有無限的憂傷，但他的嘴巴證出了寬厚善良的微笑」， 

英國雕塑家克萊爾•謝里登(Clare Sheridan)説道——她在1920年為他 

做了一尊半身塑像。(捷爾任斯基對她説，「在監獄裏，人學會了保持耐 

心和平辭」。)257捷爾任斯基在政治上有點容易遭人詬病。他是在1917 

年4月才加入布爾什維克的，然後又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問題 

(1918)和工會問題(1921) ±反對過列寧，但他之所以受人稱道，是因 

為他讓反革命分子聞風喪膽，而且過着革命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一Ik睡 

的是鐵床，支在不生火的辦公室裏，吃的是茶和麵包皮。颂他親自向 

列寧匯報工作。在列寧因病不能工作之後，他與斯大林的關係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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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斯大林既複有受到捷爾任斯基的威脅，也没有因為秘密警察的胃 

助而完全依賴他。

另一位波蘭人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成了捷爾任斯基的第一副手 

並管理着秘密警察，因為他的上司還要同時兼任鐵道人民委員（從1924 

年起又兼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他是一個皈依了東正教的波間 

460 貴族兼教師的兒子，出生於聖彼得堡，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法律系。他 

僑居歐洲達11年之久，在巴黎做過銀行職員，在博洛尼亞的布爾什維克 

學校教過書，同時還畫畫、出版詩集。據説他在1917年用從前淑女學校 

的三角鋼琴演奏過肖邦的華爾茲，而他要是穿上三件套，看上去就像- 

個銀行家或花花公子。明仁斯基曾經短暫擔任過最早的財政人民委員， 

然後又做了一些外交工作（他通矇的語言大概有十幾種）。之後，捷爾任 

斯基考慮到他生來就適合做特工工作，就把他提拔到契卡。切兩人都住 

在克里姆林宮，而且在阿爾漢格爾斯科耶的別墅也靠得很近（哥爾克6 

號）。關於明仁斯基的趣聞很多：躺在鋪着中國絲綢的長沙發上審問犯 

人，把自己手腳的指甲染成紅色，戴着金框的夾鼻眼鏡，娶的是從前諾 

貝爾家族的女家庭教師（她離開了他還帶走了孩子）。列寧稱他是「我的 

頹廢的神經質者J。观事實上，明仁斯基的確有過躺在沙發上接待人的 

事情。在巴黎時的一次車禍，嚴重地損害了他的魏力和神經，使他落下 

了退行性脊椎關節炎。此外，他年輕時還得過猩紅熱和白喉，28歲時得 

了斑疹傷寒，並患有急性咽喉炎、動脈硬化、心臟肥大、偏頭痛、心律 

不齊，有一隻腎受到感染。他身高5英尺9英寸，*但體重有 200磅川每 

天要吸50至75支香煙，而因為失眠，睡眠時間不足五個小時° 261雖然 

明仁斯基在內戦時就警吿過托洛茨基，説斯大林在背後不停地搗鬼，但 

斯大林和明仁斯基這兩位曾經的詩人相處得還不錯。不管怎麼説，病怏 

怏的明仁斯基構不成威脅，斯大林辦事可以繞開他。

對斯大林來説，秘密警察中影響最大的官員是約諾霍姆•約胡達 

（Jenokhomjehuda）——世人更熟悉的名字是亨里希•亞戈達（Genrikh

-編註：約L75米° 

f编註：約9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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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goda）。斯大林把亞戈達讀作「亞高達」（Mg6da），戲稱他為「要戈達 

（Ydgoda，漿果）」。（馬克西姆•高爾基稱他「小漿果」〔爾弘侄，要戈達 

卡〕）。1891年，亞戈達出生於雅羅斯拉夫爾省的一個波蘭人和猶太人 

家庭，是家中的八個孩子之一，但是在第二年，他們家就搬到下諾夫哥 

羅德；他的父親是珠寶商，母親是鐘錶匠的女兒。亞戈達的父親是雅 

科夫•斯維爾德洛夫的父親的表兄弟。年輕的亞戈達上了高中，學了 

德語和統計，但是在1907年就開始積極參加革命政治活動，基本上屬 

於無政府主義者。他的姊妹當中有一個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是藥劑 

師學徒，所以他也做了六個月的藥劑師學徒；1912年5月，他在莫斯科 

被捕，似乎是因為盜竊和窩贓，贓物中包括武器和炸藥。亞戈達還給 

老斯維爾德洛夫當過雕刻師學徒，據説偷走了所有的工具，想要自立門 461 

戶，失敗後又回去賠禮道歉，然後又再犯。世界大戰中，他應徵入伍 

（他的一個兄弟因為拒服兵役而被處決了）。1915年，他娶了斯維爾德 

洛夫的侄女，從而獲得了未來進入政府的機會：1919年11月，他成為 

契卡事務管理局局長，雖然他在黨內的自傳材料中強調自己「在幾乎所 

有的戰線」都取得過戰績，幹過「直到殺人在內的各種工作」。262 1920年 

底，亞戈達獲得了當捷爾任斯基不在時簽署命令的權利。1923年9月， 

他成為格伯烏第二副主席，填補了由於捷爾任斯基兼職過多和明仁斯基 

生病所留下的空白。亞戈達外語不行，但是在經濟管理和搞陰謀詭計 

方面很有一套。263他可以直接向斯大林匯報工作是從1922年夏秋的時 

候開始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斯大林新擔任了總書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斯大林對警方特工人員的栽培。264

亞戈達成了斯大林的秘密武器，但專政者決不是在碰運氣。他還培 

養了亞戈達在秘密警察內部的幾個對頭，比如阿爾圖爾•弗拉烏奇。弗 

拉烏奇1891年生於特維爾省，父親是意大利人，來自瑞士，是製作乾 

酪的，母親有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血統，而他自己能説流利的德語和法 

語，中學畢業時得了金獎，之後又完成了在聖彼得堡綜合技術學院的學 

業。弗拉烏奇經常去歌劇院聽男低音歌唱家費奧多爾•夏里亞平的演 

唱，他自己除了唱歌還會彈鋼琴和繪畫。他改名為阿爾圖爾•阿爾圖佐 

夫（ArturArtuzov，俄羅斯人聽起來會容易些），並通過關係進入了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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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母親的姊妹嫁給了米哈伊爾•克德羅夫），從1922年7月開始， 

負責反間諜工作。265在盧比揚卡總部，契卡不同派系之間的鬥爭常常同 

對付「反對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一樣頻繁。阿爾圖佐夫和他的專業 

人員看不上亞戈達及其手下有限的反間諜技術。（更別説還有波蘭情報 

機關對蘇維埃情報機關的滲透，對於蘇維埃的人員以及從沙俄到蘇維埃 

時期的警察機關的手段十分瞭解。）赤除了阿爾圖佐夫，斯大林同後來 

管理軍隊情報機關的約瑟夫•溫什利赫特的關係也很密切。

亞戈達生活奢侈、行為不檢點，這讓斯大林很容易就控制了他。 

亞戈達向苦行僧似的捷爾任斯基抱怨説，警察機關的官員「既沒有錢也 

沒有功勞，缺吃少穿，連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導致「士氣渙散，諸 

如受賄之類的事情盛行」。亞戈達特別指出，卡累利阿甚至連寫報吿説 

462 明物資短缺的筆墨紙張都沒有。却但亞戈達自己卻住在鐵匠橋街上層

人物居住的大樓裏，並用國家的錢對其進行了改造。他還擁有一座很 

大的別墅。他在私人住所召開格伯烏會議時，是一邊喝着伏特加，一 

邊就着可麗餅和魚子醬。他還建立了一個小集團，裏面都是些名聲不 

好的人。有一次，亞戈達交給一個中間人看管的沒收來的白蘭地和朗 

姆酒一下子就少了二百多瓶。颂一個名叫亞歷山大•「薩沙」•盧里耶 

（Alexander“Sasha” Lurye）的同夥名聲更臭，把「沒收來的」珠寶拿到國 

外換取硬通貨一名義上是代表格伯烏，還從自己的鑽石生意中給亞戈 

達提成，並弄來上等的洋酒和假陽具。亞戈達沾上商人（commerfant）的 

臭味，焚是，他的最高上司斯大林就可以緊緊地盯着盧里耶之流所搞的 

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一 K是專政者的保險措施。

「關鍵在於領導」

這話讓我們轉向了政權的焦點，即專政者本人。斯大林的性格將 

會成為世界歷史上的核心因素，並影響到對他的所有評價。有個學者 

的説法很有代表性。他認為，與戰爭、革命及內戰所造成的曠日持久 

的緊急狀熊有關的那種政治鬥爭，其實非常適合斯大林個人的特點。 

這話的確有道理，但也適合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269事後對於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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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的「洞見」，可能會產生非常大的誤導。他的自我認知同高層的大 

多數革命者一樣：1920年，在黨的調查表中的「職業」一欄，斯大林填 

的是「作家（時評家）tpublitsht} J <» 27。列寧在前一年類似的黨內調査表 

中寫的是「文學家」（庆er"”）；托洛茨基在加入「前政治犯協會」時對自 

己的職業寫的是「作家和革命家」。2力（當然，對於沙俄時期的革命者來 

説，寫作和編輯屬於為數不多的幾種合法活動。）在斯大林身上，體現 

出馬克思主義和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傳統，可他還是一個獨樹一幟的實踐 

家 g盼，•一個力行者，一個實幹家，是非無產者出身的革命家中最 

接近於擁有無產者身份的人。不過，斯大林仍然一再返回到列寧的著 

作這個試金石。冋他有關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他是透過馬克思主義的 

理論來看世界的。

對於斯大林的描述，最普遍的——尤其是在知識分子當中——可能 463

是説他有自卑感。「由於斯大林的嫉妒心和野心極其強烈，」托洛茨基後 

來聲稱，「他每一步都會不自禁地感覺到在知識和道德上的自卑。」”2托 

洛茨基把道聽途説的描寫斯大林自卑感的每一點東西都收集起來。「他 

要我做的我做了，但他還是覺得不夠，」阿韋利•葉努基澤説一據列 

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説，因為這話是他吿訴托洛茨基的一「他要 

我承認他是一個天才。」273但是，托洛茨基對斯大林有多瞭解，現在還 

很難説。這兩人並沒有甚麼交往。（托洛茨基承認自己「從來不去斯大 

林的家裏」。不過，這並不妨礙他自認為已經把斯大林看透了。）274毫 

無疑問，斯大林的野心很大，想要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事實上，他也 

在為此不懈地努力。斯大林訂閲了相當多的期刊，並在不久後指示托 

夫斯圖哈，按照不同的主題為他建立一個龐大的圖書室：哲學、心理 

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俄國歷史、其他國家的歷史、外交、軍事、 

文學 ' 文學評論 ' 回憶錄。這不是擺設，而是為了工作。275

斷言斯大林有自卑感，至少同樣暴露出其他人的優越感，而這不僅 

僅是説托洛茨基。比如鮑里斯•巴扎諾夫，他上過大學，自負甚高， 

移居國外後很是輕視斯大林的才智，説「他經常不知道做甚麼和怎麼 

做，但他不露聲色。我經常看到他猶豫不決，寧可跟在事件的後面而 

不去引導它們」。據説這種行為證明了斯大林沒有受過教育、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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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讀書。"6然而,在一次採訪中 > 巴扎諾夫終於屈尊對斯大林細心謹 

慎的習慣作了正面的評價。I■斯大林非常明智 > 在別人還沒有充分展開 

自己的論點前從來不説甚麼，」巴扎諾夫説，「他會坐在那兒，看看討謂 

是怎麼進行的。在所有人都發言之後，他會説：好的，同志們，我想 

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如此這般——然後他就開始重複大多數人在不知不覺 

中得出的那些結論。結果，久而久之，人們在提到斯大林的時候就開 

始説……他擁有各種各樣基本的智慧，使他得以提出解決困難的正確 

辦法。」2”

可以説明斯大林心胸狭窄的事例很多，但都沒有甚麼特別突出的。 

比如説下面的：1920年底，列寧也許在無意中幫了他在思想上的死 

對頭尤利•馬爾托夫一個忙，在馬爾托夫到德國參加完會議後不讓他 

464 回到蘇俄，使馬爾托夫躲過了孟什維克黨人後來受到的審判。不巧的

是，馬爾托夫得了肺結核，兩年後，列寧要斯大林用黨的經費給馬爾托 

夫支付在柏林的醫藥費。斯大林無疑還記着馬爾托夫1918年指控他搶 

劫的事情，因為指控帶來了一場誹謗罪的官司，於是斯大林拒不同意。 

「甚麼，要把錢浪費在工人階級的敵人身上？」據説斯大林是這樣答覆 

列寧的，「這事您找〔黨的）其他書記吧! J278 1923年4月4日，馬爾托 

夫去世；李可夫代表列寧出席了在柏林的葬禮。但是，從此事來看， 

很難説斯大林就特別喜歡報復。憎惡馬爾托夫的遠遠不止斯大林一個 

人。為《消息報〉寫了計吿的拉狄克説，馬爾托夫是「從前革命的小資產 

階級的最真誠和無私的代表」。功托洛茨基的評價也不怎麼樣，他稱馬 

爾托夫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哈姆雷特」。280馬爾托夫的來自右翼的批評 

者，包括立憲民主黨人，甚至是他自己所在的孟什維克黨人，則正確地 

指責他犯了教條主義和政治上短視的錯誤。測而列寧不但想從政治上， 

還想從肉體上消滅除馬爾托夫之外的孟什維克派社會民主黨人。

斯大林待人是有區別的。有些人是他賞識的，也有很多人是他要 

對付的。（紅軍騎兵指揮官布瓊尼回憶説，斯大林會在私下裏對布瓊尼 

任命的這個那個人提出質疑。严2但是並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在 

1920年代初斯大林有甚麼了不起的墮落行為。托洛茨基講的下面這件 

趣聞顯然發生在1922年，説是布哈林吿訴他的：「我剛剛看過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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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他是怎麼打發時間的嗎？他把週歲大的兒子從床上抱起來，從 

煙斗裏吸一口煙，再吐到孩子臉上。『這會讓他長得更壯實』，柯巴説 

……『那樣做很野蠻』，我説。您不瞭解柯巴。他就那樣一有點兒古 

怪。」”3這故事聽上去像是真的，但在後來會從比較險惡的角度理解。 

據糧食人民委員部的一名高級官員説，在1921年的一次會議上，列寧 

對他説，「當我直視着你的時候，你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並説『是的』，但 

要是我轉過身去，你就會説『不』」。”4如果這事説的是斯大林，倒是臨 

床妄想症的主要證據。

最初很少有人看得懂斯大林。「我對自己的工作滿意嗎？」阿馬亞 

克•納扎列江寫信給回到梯弗利斯的密友奧爾忠尼啟則説（1922年6月 

14日）。「既滿意也不滿意。一方面，我經受了重大考驗，瞭解了全俄和 

世界事務，我還將經受紀律的磨練，學會在工作中保持嚴謹的態度，從 

這個角度説，我是滿意的。另一方面，我的工作完全是和文件打交道， 

很辛苦，主觀上沒有甚麼令人滿足的東西，純屬體力活，佔了那麼多時 465

間，連打噴嚏和喘口氣都不行，尤其是在柯巴的鐵腕管理下。」納扎列 

江接着還説，「從他身上要學的東西很多。因為可以近距離地瞭解他， 

我對他產生了不尋常的敬意。他擁有的性格只能讓人羨慕。我不可能感 

到生氣。他對工作人員很最厲，同時也很關心。」285納扎列江對斯大林 

的理解非常精確：體貼，苛刻，尤其是任勞任怨。那還不是全部。「他 

老奸巨猾，」納扎列江在給奥爾忠尼啟則的另外一封信中寫道（1922年8 

月9日），「很難對付，很難馬上就弄懂他。」2跖可以想見，斯大林的對手 

們會如何用陰暗的眼光看待他既關心人又老奸巨猾的性格。287

斯大林既可以很封閉，讓人難以接近，但也可以變得很有魅力，而 

且事實證明，他對於那些在「其羽翼下」的人來説，是個忠實的靠山。288 

1919年見過斯大林的米高揚很好地捕捉到了斯大林給那些他喜愛的人 

留下的印象。米高揚後來在回憶中提到，1922年，當時他擔任下諾夫 

哥羅德黨組織負責人，斯大林如何因為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地方代 

表選舉的事情把他叫到克里姆林宮的家中一以及列寧如何直接走了進 

來。「斯大林在我眼中的地位提高了，」米高揚回憶説，「我看得岀 > 他 

在如此重要的黨內事務上是列寧的左膀右臂。」1922年夏天 , 斯大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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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揚調任黨的東南局負責人（總部在羅斯托夫）。「黨的第十一次代表 

大會之後，斯大林開始大力集中幹部，組織他們在各省和中央輪換，j 

米高揚繼續説道，「就我所知道的以及與我的工作有關的方面而言，我 

喜歡他的做法。」斯大林能夠迅速領會米高揚關心的問題，而且從不拒 

絕這個外省人的建議。「所有這些都增強了我對斯大林的信任，於是我 

開始經常向他請教，在去莫斯科的時候就會拜訪他。」米高揚接着遗 

説，I■斯大林那時一心撲在工作上……他的健康狀況很好，這很讓人佩 

服，而他的態度和行為也得到人們的贊同。」

出於仕途的考慮，野心勃勃的米高揚顯然正在密切關注着一股正在 

上升的政治力量。「1923年春天，大概是5月份，我正好在莫斯科，就 

順便去了他家，」他繼續説道，「他那時候住在從克里姆林宮的三一門進 

去右邊第一楝樓，在那棟兩層樓房的二樓。房間都很簡樸，除了餐廳 

之外都不太大。他的辦公室很小。」（後來，當斯大林提高了自己在克 

里姆林宮的住房待遇並把米高揚調到莫斯科時，他就把這套房子給了米 

466 高揚。）「斯大林胳膊上吊着三角巾走岀了他家裏的辦公室。我頭一次

見到這種情況，自然就問是怎麼回事。」斯大林説：「我的胳膊疼，尤其 

是在春天。好像是風濕。過段時間就好了。」斯大林的關節炎可能在童 

年的時候就有，後來變得嚴重了，特別是當他在西伯利亞流放的時候； 

這種病的週期性復發會伴有扁桃體發炎和流感。289 （1904年斯大林26歲 

時，沙皇警察機關寫道，「一個明顯的特徵：很久以前的脱臼讓他左胳 

膊的活動受到限制J。這顯然是根據斯大林自己的話記錄下來的°）290 

米高揚問斯大林為甚麼不去治，他回答説：「醫生有甚麼辦法？」但米 

高揚諮詢了醫生，並從1923年開始，讓斯大林到南方的馬采斯塔河附 

近接受藥浴治療。291含有硫磺的礦泉水起了作用，緩解了斯大林的關 

節痛，於是他開始每年到南方度假。「斯大林太喜歡索契了，」米高揚認 

為，「甚至當他不再需要到馬采斯塔做藥浴的時候還去那裏。『92 （實際 

上，斯大林的關節痛一直沒有消除。）

另外一個秘密的聚會地點是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別墅。這座鄉間 

的房子位焚梅德文卡河左岸的烏索沃，以前屬於列翁•祖巴洛夫（Levon 

Zubalov，祖巴拉施維里〔Zubalashvili）），是那位已過世的巴庫石油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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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磚砌的高牆後面的茂林中，在一塊開闊土地上為自己和家人建造的四 

楝磚砌別墅之一。％主建築（祖巴洛沃4號）有兩層；上面一層，斯大 

林和他的妻子各有一個房間，而且斯大林還有一間辦公室。娜捷施達 

（生於1901年），或者按照昵稱「娜佳」，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年幼時被 

他抱在膝頭而到少女時卻成了他的新娘。她在列寧的秘書處工作。她 

想要一份事業，而不是被人稱作執政者的妻子，但她患有嚴重的頭痛， 

而且心情抑鬱。湖下面一層是絡繹不絕的親戚和逢迎拍馬者使用的： 

阿利盧耶夫家和斯瓦尼澤家（斯大林已故的第一任妻子的家人）這兩大 

幫人，還有姨娘姨夫、舅舅舅媽以及他們的孩子。瓦夏（施ya）出生的 

那年，斯大林第一次婚姻的棄兒 ' 當時14歲的雅科夫被人從梯弗利斯 

送到莫斯科，同他一起生活。斯大林之前是把他丢給格魯吉亞的姨媽 

和舅舅撫養；搬到莫斯科是一個艱難的轉變，因為他不懂俄語，因此也 

不懂他父親説的話。斯大林不喜歡雅科夫，在別人面前稱他是「我的傻 

瓜」。這其中的部分原因也許在於，他讓他的父親想起了失去的那位可 

愛的格魯吉亞妻子。有段時間，斯大林的家裏還有一位年輕的成員阿 

爾喬姆，謝爾蓋耶夫（Artyom Sergeyev） 0他和瓦夏是在同一所醫院出生 

的，比瓦夏晚19天。他的父親是斯大林在內戰時的親密戰友，在對裝 

有飛機發勃機的高速軌道車進行測試時撞車而死，之後斯大林就收養了 

他°

祖巴洛沃距離莫斯科足足有8英里，•而且沒有直通的公路；冬天 

人們需要在汽車輪子上加裝防滑鏈或者需要汽車雪橇（車身裝有坦克履 

帶）。斯大林很少外出，即便出去也基本上是在週日。不過別墅裏有架 

自動鋼琴，是從老祖巴洛夫那時留下的，而令人驚嘆的是，它還能用。 

這架鋼琴斯大林非常喜歡，因為他特別喜歡音樂。另外，他在院子裏 

還種了塊菜地，養了些鵝、家雞和珍珠雞，弄了個小養蜂場。他偶爾 

會從附近的國營農場借一個馬拉的雪橇一就如同斯大林最喜歡的作  

家之一契訶夫小説中描寫的情景。「在晚上，斯大林特別喜歡駕雪橈」，

467

•编註：約1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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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喬姆回憶説。亦這是一個人們很少見到的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別 

墅——人稱「總部」——要更加氣派，就在莫斯科北面阿爾漢格爾斯科 

耶被國有化的尤蘇波夫宮。那處莊園過去歸戈利岑家族所有，那之前 

則歸舍列梅捷夫家族。尤蘇波夫宮的藝術品仍然掛在牆上：提埃坡羅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 布歇(Francois Boucher)、弗拉戈納爾(Jean- 

HonoreFragonard)；"這不是以社交聚會出名的地方。相比之下»奧商 

忠尼啟則以及後來的謝爾蓋•基洛夫——他也許是斯大林最親密的朋 

友一總是到祖巴洛沃拜訪斯大林。米高揚夫婦和他們的四個孩子佔 

據了祖巴洛沃的一座更大的別墅(祖巴洛沃2號)，伏羅希洛夫夫婦在那 

裏也有一棟別墅。况不過，斯大林到祖巴洛沃時有時情緒低落，並開 

始和娜佳吵架。他們的婚姻因為對於妻子角色的不同看法而變得緊張 

起來。

娜佳的上司利季婭-福季耶娃回憶説，斯大林的妻子「非常漂亮」， 

長着「格魯吉亞人的眼睛」(她的祖父是格魯吉亞人)，但福季耶娃也指 

出，「斯大林對她非常粗暴」，儘管他的嗓門不大(「斯大林説話總是輕 

聲細語」)。當娜佳在列寧的秘書處工作時，斯大林有時也會讓她記錄 

自己口授的內容，但多數情況下是要她好好招待來家裏的客人。在她 

懷瓦夏的時候(1920-1921)，斯大林下了決心要她辭去外面的工作。福 

季耶娃聲稱，當她向列寧匯報説斯大林對娜佳施壓要她辭職的時候，列 

寧要求有甚麼情況就吿訴他；斯大林讓步了，列寧説了句「亞洲人」。 

1921年12月10日，瓦夏出生後八個月，娜佳這位政治局委員的妻子 

兼列寧的私人秘書，因為政治上「消極」在清黨時被開除了。2”她寫信 

468 向列寧求助。誰會這麼冒失或者説有這樣的權力清洗她呢？只有一個 

人，他顯然是企圖逼迫自己的妻子回到家中。列寧通過電話向黨的中 

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口授了一張便條，強烈要求恢復娜佳的黨籍。298娜 

佳恢復了候補黨員資格，但是要到1924年才能重新成為正式黨員。299 

她不想讓人知道並被當作總書記夫人看待，就在《真理報》下轄的《革命

*譯註：提埃坡11(1696-1770)為意大利畫家，布歇(1703-1770)與弗拉戈納爾(1732-1806) 
均為法國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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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擔任秘書工作。由於有頭痛和抑鬱的毛病»娜佳的狀態可能極 

其艱難。斯大林同時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家長意識很強的丈夫和 

不稱職的父親。

因此，1920年代初，處於權力中心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風度 

但行事詭秘，有魅力但表裏不-•關心人但要求苛刻，為人隨和但是 

對希望得到他的愛的妻子比較狠毒。可是，在由黨務人員組成的「家 

庭」中，斯大林是至高無上的守護神。「他的性格既聰明又野蠻，要是 

我可以這樣.説的話，」納扎列江在提到斯大林的古怪性格時認為，「但 

他這人還是很溫和的，有同情心，能尊重人的價值」。观最後 > 斯大 

林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他在機關內部的控制力。「同斯大林共事不容易» 

尤其是對書記處的領導們以及關係最密切的助手們來説，」工作人員阿 

列克謝•巴拉紹夫回憶説，「在他周圍會覺得非常緊張……毫不誇張 

地説，你必須夜以繼日地工作，回家只是睡個覺。」他們都覺得精疲力 

竭，渴望獲得允許去學習。據巴拉紹夫説，有一次，他們開了一個他 

們稱之為「真正的列寧主義者」的會議——又稱I■二十人會議」一I■斯大 

林説，『捷爾任斯基同志，這裏的〔格里戈里•〕坎纳（Grigory Kanner） 

請求放他去學習。您認為如何?所有的助手們都靜了下來，注意聽 

着。『那太好了，』捷爾任斯基回答道，『我有空着的牢房。讓他在那裏 

學習。』我們都覺得涼飕飕的。」坷（人稱「小個子」的坎纳，長着「綿羊 

毛」一般的I■黑色鬆髮」，是在1922年5月初進的斯大林機關，因為總是 

被分派別人最不願意幹的事情而出了名。）皿巴拉紹夫還説，「當時根 

本不存在害怕。有的是對〔斯大林的〕堅韌、勤奮和嚴謹的尊重。我那 

時覺得，對於怎樣成為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他身上有很多值 

得學習的東西。」冲

不過，巴拉紹夫補充了一點：這位總書記活在機關的天地裏。「我 

不喜歡的一點是，斯大林是一個機關工作人員，一個黨務人員> J巴拉 

紹夫強調説，「我們按照官署的方式管理黨和國家，沒有考慮群眾的建 469

議。當然，他〔斯大林〕會和很多不同的人見面，比如參加農村通訊員 

會議、專家會議。但那都是在辦公室。好像人們都在抽煙｛makhorka）， 

結果呢，煙霧腾騰的，甚麼也看不見。」加但是，如果説斯大林同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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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的機會有限，他同政權中年輕的工作人員接觸的機會卻非常多。 

托洛茨基公開嘲笑工作人員把革命引入歧途，據説布哈林後來對孟什 

維克費奧多爾•唐恩説，斯大林［■就如同黨的象徵，基層的人都相信 

他」。305巴拉紹夫是卡岡諾維奇的門徒，但卻通過一個叔叔私下看望了 

托洛茨基。他説自己在中央機關的那些年(1922-1926)，托洛茨基只去 

過一次。迎斯大林同這些人打成一片，傾聽他們的聲音，而且想辦法 

讓中低層工作人員能夠提高能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管理的方法 

—雖然並不一定能夠達成真正的共鳴。對於蘇維埃制度，斯大林形成 

了一種他畢生都會堅持的羅曼蒂克的看法。「黨的專政必須是指甚麼？ J 

他在列寧寫的一份1923年的文件上寫道，「國家政權要依賴於武力？ 

不，那是廢話！依賴焚黨的無限的權力？也不是！關鍵不在於權力，關 

鍵在於對黨的信任，而信任根本不以黨的無限權力作為必備的前提條 

件。關鍵在於辕導。」3”掌握了權力後，斯大林終其一生所追求的不僅 

是個人的榮耀，還有破解统治的秘訣，擴大俄國在世界上的影響。

沃茲德維任卡街和老廣場街先後成了斯大林王國的巨大車輪的軸 

心。就像以前的俄羅斯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開始成為一座裙帶關係 

的迷宮，對正式的制度有着多方面的影響。但斯大林的裙帶關係是高 

度制度化的••共產黨這部機器儘管效率低下，而且有摩擦，卻正是沙皇 

政權所沒有的。由赴有了黨，組成黨國的大批個體擁護者就可以向某 

個人看齊，這個人就是黨的領袖。姬在很短的時間內，斯大林在各個 

重要的部門都有了支持者。很多工作人員明白，自己既是在為事業服 

470 務，也是在為斯大林個人服務。之所以人們對這種驚人的影響力感到 

意外，是因為他們低估了斯大林。但即便是一個立刻被公認為史上最 

偉大政治人物之一的人，他如果能那麼快就確立了如此程度的政治控制 

力，也會議同時代的人感到驚訝。當然，1922至1924年的專政能力還 

很有限，但要強於沙皇制度的專政能力，因為與君主專制不同，蘇維埃 

政權以群眾的名義積極發動群眾。然而，當時的蘇維埃國家還沒有我 

到竅門，把發動起來的群眾充分地整合到威權主義的政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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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在政治上甚至空間上的安排，反映出1917至1918年的革命是 

一種雙重革命一布爾什維克革命和農民革命一兩者互相抱有戒心。 

另外，新經濟政策在政府部門的兩個支柱，老廣場街8號（農業）和伊利 

英卡街9號（財政），構成了黨的中央機關的兩翼。三個機構剛好都設在 

革命前莫斯科的商業和金融區（基泰哥羅德）的中心，三個機構的建築 

都是商業資本和商業抱負的化身。置身於革命前莫斯科的資本主義中 

心，同時卻管理着共產黨並主持共產黨對資本主義的赦免工作（新經濟 

政策），斯大林作何感想，現在還不清楚。清楚的是，他是浸泡在共產 

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很多政權都有秘密警察，都追捕敵人。這個政權 

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特殊的一黨制結構以及超驗的觀念，即對豐裕、公 

正、和平的新世界的幻想。在一黨制的框架內，很多人都堅定地建設 

那個世界，但其他人對於那個世界還沒有變為現實感到失望。有流言 

説新經濟政策是一次熱月一 B是法國革命中對7月的稱呼，當時，即 

1794年7月，發生了反革命 > 雅各賓人被推翻。當然，實施新經濟政策 

的是布爾什維克自己，而且他們仍在台上。3的但仍有觀察家認為，工 

業領域肯定會被迫實行非國有化，政治制度也會有相應的變化。按照 

這種想法，新經濟政策只是讓步的開始。3,0

列寧在1922年11月坦承：「我們現在應該在甚麼地方和怎樣重整隊 

伍、適應情況、重新組織，以便在退卻之後開始極頑強地向前進攻，這 

一點我們還不知道。」如・給出答案的任務會落到斯大林頭上。儘管在那 

之前，他必須先解決掉托洛茨基。所有的專政都需要一個無處不在、 

從內部構成威脅的「敵人」。托洛茨基就是為此而量身定制的，是老天 471

爺賜給斯大林的機會一只要他明白這一點。事實證明，將會對總書記 

職務所固有的絕對權力以及對斯大林的心理平衡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不 

是托洛茨基，更不是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而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保護 

人列寧，或者至少可以説是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

,驛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96頁。





第H—章

「把斯大林調開」

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 

慎地使用這一椎力，我沒有把提。

——據説由列寧在1922年12月24日口授的文件，

将交時問為1923年5月底"

斯大林大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叫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 

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

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细想個瓣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副開。

——據説由列寧在1923年1月4日口授的文件，

轉交時間為1923年6月卄

在大多數人連斯大林都不瞭解，更別提瞭解斯大林的權力之前，他 

就處在了權力之巔。1922年秋，托洛茨基似乎率先認識到，由於列寧 

的退埸，斯大林如何掌握了可怕的權力。到1923年夏天，正如我們將 

要看到的，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對於斯大林可以動用的資源之多深感震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9頁。 

t譯註：《列擊全集》第43卷，第3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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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假如我們像上一章那樣，對斯大林在中央機關掌握的種種工具御 

究一番，那他通往絶對統治的道路就顯得易如反掌。但是，建立專畋 

中的專政的手段雖然已經落到他的手中，最驚人的事情仍然發生了：列 

寧似乎要求解除斯大林的職務。就在斯大林緊鑼密鼓地鞏固自己權力 

的時候，他的巨大權力受到了圍攻。與其説是總書記辦事易如反掌， 

倒更像在敵人的地盤上露營那樣危機四伏。

有很長一段時間，列寧對托洛茨基十分惱火，這是有大量文獻可以 

473 證明的，但是，所謂的列寧對斯大林很憤怒，則是以神秘文件的形式在 

1923年春夏突然冒出來的。這些文件的核心部分後來被稱為「列寧遺囑J 

(zavManie)，是由列寧妻子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婭在幾名為列寧工 

作的女性--- 特別是瑪麗亞•沃洛季切娃(MariaVblodicheva)和列寧秘書

處負責人利季婭•福季耶娃——的幫助下，或者説合謀下產生的。那些 

據説是出自列寧的最重要的文件，現在並沒有原稿存世(文件也沒有隨 

囑」之類的標題，在首次出現的時候實際上根本沒有標題)。就像有俄 

羅斯學者通過繽密而詳細的考察所顯示的，文件的真實性根本沒有得到 

證明。這位學者正確地指出，除非能拿出有説服力的文獻材料來證明這 

些文件是出自列寧之口，否則，我們就必須慎重對待他是否為作者的問 

题。3不過，不管這些文件是不是，如果是，又是以何種形式岀自列寧 

本人之口，它們都成了蘇聯政治生活中，特別是斯大林生活中的一種現 

實。我們將不是根據這些被歸於列寧的文件的所謂口授日期，而是根據 

它們產生的時間和背景，尤其是根據它們產生的後果來分析。這些文件 

中的關鍵詞一「把斯大林調開」一最終會長期徘徊在蘇聯的歐亞大地 

以及蘇聯之外的世界，但首先是，將長期糾纏着誣大林本人。

1922至1923年形勢的發展非常奇怪。引發對斯大林而言可能是致 

命的政治麻煩的，不是別的地方，正是格魯吉亞，是他已經拋卻但又合 

謀讓布爾什維克政權再次征服的祖國。在莫斯科，反對斯大林繼續擔任 

共產黨總書記的陰謀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格魯吉亞有人挨了一記耳光。 

此事本來跟斯大林無關，因為他當時正在從事一項艱巨的工作，要把內 

戰中出現的各個蘇維埃共和國之間那種鬆散、模糊 ' 就連邦聯也談不上 

的結構強行改造成一個可以正常運轉的國家。他之所以能擁有至高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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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關鍵在於諳熟全國錯綜複雜的形勢，而不僅在於他是總書記。但在 

這項打造日後的蘇聯的重耍任務啟動不久，斯大林就趕上季諾維也夫策 

劃的一個瘋狂的陰謀，要在整個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唯一承諾與蘇聯 

進行秘密軍事合作和技術轉移的國家，挑起「德國的十月革命」，或者説 

共產黨政變。此外，聲稱在德國出現「革命形勢」的蘇維埃政權，自身也 

飽受工潮的襲擾，儘管政權是以工人的名義統治的。4還有新經濟政策， 

本來想讓國家恢復元氣，結果卻弄得人心惶惶，造成農村糧價與城市生 474

產的製造品價格的巨大落差。這期間，列寧接連出現了大中風。

對於這一時期，人們經常從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組 

成、反托洛茨基的三駕馬車*的角度敘述 。這樣做有其道理，只是多年 

來人們一直誤以為，斯大林是初級合夥人。但是，反托洛茨基的三駕 

馬車因為下列事實而蒙上了陰影：就在它開始運轉的時候，發生了一起 

針對斯大林的陰謀；策劃者是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而且後者還試圖在 

季諾維也夫與托洛茨基之間充當自薦的中間人，只是沒有成功。三駕 

馬車的敘事不應掩蓋遠比這重要的故事，即布爾什維克的核心圈子作了 

多次嘗試，以防止黨的總書記建立專政中的專政一這種能力難以預見 

但卻自有其內在結構上的淵源。這些努力造成了一種新的現實，疊加 

在第一個現實之上：斯大林覺得被冤枉和出賣了。假如説在上一章， 

他在行使權力時給人的印象是充滿魅力和自信一管有時也讓人覺得 

古怪一 K在這一章，他在與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作鬥爭，尤其是與 

被歸於列寧的口授文件作鬥爭時，給人的印象是多疑和自憐，是一個自 

視為受害者的統治者。

共產黨人的這種組織生活一t表大會、中央全會、政治局會議（斯 

大林的政治生活）一並沒有把哪怕是一小部分的普通黨員包括在內， 

更別説去規定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生活節奏。對於大部分農民來説

塢註：「三架馬車」原文為triumvirate （三頭同盟，即三個有權人物佔主導地位的政體；與 

下一章的duumvirate］二頭同盟）呼應）。俄語文獻中形容斯大林等執政三人的表述則是 

troika ■其本意為「三薦馬車」•故相關中譯本的慣用譯法即為「三駕馬車J，本書也採用此 

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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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依然佔居民的壓倒多數一黨就是一個貪得無厭的敵人，打着 

言辭漂亮的幌子收税徵兵。（黨的會議不對公眾開放，主要是擔心黨外 

群眾會從台下猛烈抨擊黨員。）農民一心想着怎樣度過饑荒和把地種好 ； 

想着怎樣把牲口養好，要是有牲口的話；想着除草和天氣；想着置辦和 

保春農具；想着抵擋疾病和老鼠；想着不讓老婆利用共產黨的新法律跟 

自己鬧離婚。這個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國度非常貧窮，正在努力從嚴重的 

破壞中恢復過來。1920年代初，至少根據有案可稽的經濟活動來看，蘇 

俄的人均年收入大概不到70盧布。因此，接下來不是要描述這個國家的 

475 生活一斯大林基本上是通過電報和信使送來的那些扭曲的、高度機密

的報吿來認識它的一而是描述蘇聯的成立和所謂「德國的十月革命」， 

描述一種能力有限但目標遠大的專政制度，描述位於這一切的中心的那 

個人。那個人一面時刻保持警惕，一面巧妙地擴大國家的專政力量。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以及梯弗利斯的一記耳光

成立蘇聯的宏大故事充滿了誤解，列寧被當成了各民族的捍衞者， 

而斯大林則是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和推行中央集權的頭號人物。5斯大林 

的確主張讓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吸收其他各蘇維埃共和 

國，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但他也主張讓這些蘇維埃共和國在大 

部分內部事務上擁有「自治權」，列寧起初接受了斯大林的計劃。托洛 

茨基的反應也差不多：「斯大林同志的建議簡單易懂，很有吸引力。U 

1922年中期，推動這一框架的機會來了。當時，格魯吉亞共產黨允許 

英、法資本出資的奥斯曼银行在梯弗利斯開設分行，蘇俄財政人民委員 

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對此非常慣怒，要求吊銷該銀行在格魯吉亞的 

營業執照，結果觸怒了格魯吉亞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7可是，被世界 

大戰釋放出來的民族國家這頭妖怪，還能放回到瓶子襄嗎？斯大林認為 

可以。

作為组織局解決國家結構問題的專門委員會的負責人，斯大林起草 

了提綱，要求「把〔各蘇維埃共和國）統一成一個單一的聯邦，在軍事和 

經濟事務上，以及在外部聯繫〔外交和對外貿易）上融為一個整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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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各共和國在內部事務上的自治權」。8但是，對於俄羅斯社會主義聯 

邦蘇維埃共和國吸收烏克明、白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 

疆的正式提案，表示接受的只有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兩個中央委員會。 

阿塞拜疆面對的是過去統治它的伊朗國家，亞美尼亞面對的是土耳其。 

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遭受過屠殺。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只同意，「經濟 

力量和總體政策的統一，但要保留所有的獨立屬性」。白俄羅斯中央委 

員會要求得到與目前存在於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俄國之間的同樣的條 

約關係——含糊不清加上事實上的獨立——而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甚至沒 476

有討論新草案。9只有非凡的人物通過非凡的努力，才會造就可以正常 

運轉的一體化國家。

一開始，斯大林最頑固的對手是當時的烏克蘭政府首腦、受人尊敬 

的克里斯托•斯坦切夫(Kryasto Stanchev)，也叫做克里斯季安，拉柯 

夫斯基(Cristian Rakovski)。他主張的盡可能最弱的中央權威相當於邦 

聯。不過，要阻止斯大林可不是那麼容易：9月23和24日，拉柯夫斯 

基等人剛好在度假，他讓委員會批准了他的計劃，成立一個具有自由 

意志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在莫斯科，黨的書記處甚至在政治局開會之 

前，就把文件立即傳達給蘇維埃俄國的中央委員。斯大林還私下裏游 

説列寧，説自己的計劃極為急迫，説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的機關發現，它對於各共和國的決定時常要重新考慮，而各共和國則抗 

議蘇維埃俄國的「非法」干預。他提岀一種苛刻的選擇：要麼是真正的 

獨立(「分家」)，「要麼是把各蘇維埃共和國真正統一成一個經濟整體， 

並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勞動國防委員會 

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範圍，正式擴大到高於各獨立共和國〔的那些 

權力〕之上」。後者「在語言、文化、司法、內務和農業領域」，他強調 

説，仍將保留「實際的自治權」。斯大林提醒列寧，由於內戰時期的I■莫 

斯科自由主義」而膽大起來的「共產黨中的獨立派」，要是控制不住，勢 

力只會變大。"列寧在9月25日收到斯大林的來信，那是在這封信已經 

獲得組織局委員會通過之後。第二天，斯大林前往哥爾克，與列寧私 

下會晤很長時間。後來他再也沒有去過哥爾克(列寧在接下來的那週回 

到了莫斯科)。據説有人看到斯大林在離開哥爾克時心情不好。’



690 斯大林：權力的悖論

列寧不贊成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1要求斯大林把「加入」俄羅斯社 

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改成「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起正式聯合成歐洲和亞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列寧的方案意味着包 

括蘇維埃俄國在內的各成員國一律平等，意味着有更多國家發生社會主 

義革命後，它們也可以加入這個聯盟。對於這一修改，斯大林同意議 

步，這使得列寧當天就很興奮地把斯大林作出「重大讓步」的消息吿訴 

了加米涅夫。“列寧堅決認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蘇 

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不應該只管這一個國家，這一點和斯大林相反，但 

是斯大林建議的在共和國一级設立的人民委員部（財政、糧食、勞動）， 

477 列寧建議在聯盟一級也要設立次另外，從列寧作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 

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首腦卻替所有的蘇維埃共和國做決定的行事方 

式來看，很難説他是一個真正的聯邦主義者。”但是在給加米涅夫的信 

中，列寧堅持説：「重要的是，我們不去助長『獨立分子』，也不取消他 

們的獨立性，而是再建一層新樓一等的共和國聯邦」。十不過，斯大 

林也感到此事關係到原則問題，因此提出在列寧的計劃中，有些共和國 

——比如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一已經獲得與俄國平等的待遇；但其他共 

和國，比如目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內部的各個自治共和 

國，則沒有獲得。他認為自己提出的所有民族共和國自治的計劃，實 

際上更加公平。這無疑適用赴巴什基爾、鞋靶或突厥斯坦，而它們在 

斯大林的方案中是和烏克蘭或白俄羅斯平等的。此外，在斯大林的方 

案中，俄羅斯共和國將成為母艦，而這是列寧反對的。

列寧從來沒有為這件事去過格魯吉亞，連烏克蘭也沒有；對於這個 

各地情況差異很大的國家，斯大林的直接經驗要豐富得多，而且他知 

道，要得到政治上的擁護，就要遷就民族主義，但他也認識到，一個 

國家必須馴服民族主義。在列寧的眼中，格魯吉亞是個弱小民族，深 

受帝俄的壓迫；與列寧不一樣，斯大林瞭解格魯吉亞民族沙文主義壓 

迫高加索其他民族的情況。"不僅如此，斯大林還不無道理地懷疑，格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13頁。 

t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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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吉亞共産黨實際上只是想通過結盟，謀求事實上的獨立。波利卡爾 

普•「布杜」•姆季瓦尼既是組織局的委員會委員，同時也是格魯吉亞 

的中央委員，他請人交給列寧一封信——布哈林轉交的——並在信中 

憤怒指責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啟則，後者是布爾什維克在南高加索的最高 

領導。” 9月27日，列寧剛接待過斯大林便又接待了姆季瓦尼。18同一 

天，斯大林發作了。他給所有政治局委員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指 

責列寧的「草率」以及「民族自由主義」。在黨的高級官員中，從來沒有 

誰使用如此激烈的語氣與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進行書面溝通。"然而斯 

大林知道，列寧的想法前後不一 ：1922年初，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曾 

經指責烏克蘭共產黨人一「那裏管事的人很狡猾」一想要躲避黨的 

指示，抵制莫斯科的中央集權。20*而在斯大林看來 ，這恰恰就是他的 

格魯吉亞同志們現在幹的事情，所以他才會發作。儘管如此，斯大林 

給1922年10月5至8日的中央全會下發的計劃，與列寧提出的方案，即 

把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組成一個聯邦制的聯盟，還是完全一致的。 

列寧因為病重沒能出席全會，但斯大林確保列寧的計劃獲得了通過。21

斯大林的併入俄羅斯這一提案面臨的重大阻礙，不但有列寧和有 478

民族主義傾向的格魯吉亞共產黨人，還有烏克蘭的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 

人，比如拉柯夫斯基，他是在羅馬尼亞長大的保加利亞族人，以及烏克 

蘭族的共產黨人，他們在組織局的專門委員會內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22 

實際上，在姆季瓦尼造成的混亂中，被忽略的一個事實是，反對建立中 

央集權制國家的人當時已經獲得了勝利。（人們對「歐洲和亞洲的」這個 

説法提出反對意見一要是在非洲或美洲發生了革命怎麼辦？一所以 

這種地理上的標識就被去掉了。）蘇維埃國家變成了聯邦。在這種紛亂 

中同樣被忽略的還有，斯大林是想在歐亞地區實行中央集權，但列寧是 

想在全球實行中央集權。波蘭戰爭期間，他不但想要蘇維埃化，還想在 

紅軍揮師西向 ' 進入歐洲之後，把一些國家合併進來。斯大林當時回應 

説，「對於組成舊俄國的各個民族來説，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認為，我們

詡註：《列率全集》第43巻，第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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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形式的聯邦（蘇維埃）是通往國際性的聯合的一條合適的道路，」但 

是對I■未來的蘇維埃德國、波蘭、匈牙利、芬蘭」來説，卻並非如此， 

「這些民族……決不會同意按照巴什基爾或烏克蘭的模式，直接和蘇維 

埃俄國結成聯邦性質的聯繋」。相反，他認為I■邦聯（由一些獨立國家組 

成的聯盟）是結合的最佳形式」。“斯大林還特別提及芬蘭和波蘭，認為 

它們雖然過去是「舊俄國」的一部分，但對於和蘇維埃俄國的結盟，卻不 

太容易接受。"列寧的回信即使有，也已經遺失或毀掉，但是從斯大林 

那裏仍然可以瞭解到它的大致內容：列寧把斯大林建議的歐洲邦聯斥為 

I•沙文主義、民族主義」，並堅決認為I■我們需要一種中央集權的世界經 

濟，要單獨由一個機構管理」。”斯大林沒有這樣的妄想。

在1922年格魯吉亞人製造的混亂中，過去人們沒有注意到的還有 

一個事實：歐亞地區任何一種聯邦性質的國家結構，哪怕還沒有誕生， 

都會被套上籠子。那是因為俄共當時雖然已經允許成立各民族的共產 

黨，但是在成立蘇聯的同時，1919年第八次代表大會定下的黨的非聯 

邦性質並未被取消。要在實踐中落實莫斯科對各共和國共產黨嚴格的 

上下級關係很困難，但歸根結底，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喜歡説的，黨戰勝 

了國家。對於姆季瓦尼那種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共產黨人，其實可以這 

樣來責問：他們要服從共產黨的紀律，也就是説，要服從斯大林控制的 

莫斯科機關的統治。

479 在烏克蘭人和格魯吉亞人竟然守住防線，不肯併入俄羅斯的同

時，格魯吉亞人仍不滿意：他們在聯盟中沒有得到和烏克蘭一樣的地 

位，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認為在於奧爾忠尼啟則。謝爾戈• 

奧爾忠尼啟則，1922年的時候36歲，出身於格魯吉亞西部一個非農奴 

家庭，曾在梯弗利斯學過醫，有從事護理工作的資格，同時也加入了 

布爾什維克（1903）。1907年，他在巴庫監獄的3號牢房遇到了又名「柯 

巴」的斯大林。26 1920至1921年，奧爾忠尼啟則與斯大林合謀，用武力 

重新佔領了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結果引起格魯吉亞人的 

憤怒。只是由於列寧的強行干預才使奧爾忠尼啟則沒有被開除出中央 

委員會。「我能怎麼辦？ J奧爾忠尼啟則辯稱，「我是個暴脾氣。也許到 

了 50歲，我會變得溫和一點，但在這期間，我改不了。」27此後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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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奧爾忠尼啟則不硼與其共事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的反 

對，着手組建南高加索聯邦。28格魯吉亞人當時正在把大批亞美尼亞居 

民直接或間接地強行趕岀梯弗利斯，而且格魯吉亞人民委員會下達指 

示，規定蘇維埃格魯吉亞的公民身份要以種族標準為基礎。29武裝的領 

土爭端、關税壁壘以及其他帶有「沙文主義毒藥」性質的行動也是成立 

聯邦的理由。％在奥爾忠尼啟則造成最新的既成事實之後，列寧給斯大 

林寫了張便條（1921年11月28日），認為建立南高加索聯邦的時機尚未 

成熟，不過還是接受了。31建立南高加索聯邦的正式條約是在1922年3 

月12日簽訂的。

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拒絕讓步。「親愛的約瑟夫！」斯大林已故的 

首任妻子卡托的哥哥阿廖沙•斯瓦尼澤絕望地寫信給他，「在最近召開 

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謝爾戈和布杜沒有哪一次不是從頭吵到尾…… 

教教他們互相尊重吧。又及：要是讓我擺脱這種環境並有機會到國外 

去工作，我將不勝感激。『2姆季瓦尼同樣岀身於格魯吉亞西部的貴族 

家庭。他為人固執，脾氣火爆。他和奧爾忠尼啟則對於格魯吉亞在聯 

盟中的地位問題存在嚴重的政策分歧，這讓兩人產生了強烈的敵意。33 

在普通代表的支持下，奧爾忠尼啟則的聯邦計劃在格魯吉亞黨代表大 

會上獲得通過。34奧爾忠尼啟則的背後還有斯大林。斯大林沒有像為 

巴什基爾人和磯鞄人那樣，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場上為格魯吉亞人説 

話。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於宿怨——斯大林和姆季瓦尼早就認識而且 

互相憎惡一但也是由於格魯吉亞地處邊疆。斯大林認為，就像格魯 480

吉亞孟什維主義的例子所證明的，社會經濟狀況「落後」滋生了大量的 

「機會主義分子」，他們為了脱離蘇維埃俄國，有意無意地利用民族主 

義，結果讓國際資產階級趁機建立了「外國干涉和佔領區」。35姆季瓦 

尼及其支持者向列寧反映過非格魯吉亞人湧入格魯吉亞、莫斯科把格 

魯吉亞領土割讓給土耳其，以及格魯吉亞放棄對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 

的領土要求等問題。36這在斯大林看來與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行為沒 

有甚麼兩樣。

由於成立蘇聯到了最後階段，奧爾忠尼啟則大怒，決心清洗格魯吉 

亞中央委員會中的「沙文主義敗類」。1922年10月21日凌晨2:55，姆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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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尼用休斯電報機從梯弗利斯打電報給莫斯科，對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 

會主席團秘書、格魯吉亞人阿韋利•葉努基澤大罵奧爾忠尼啟則。葉 

努基澤十分震驚：要是格魯吉亞的形勢惡化，那這種「土壤是由格魯吉 

亞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派準備的」。”列寧此時對他們也受夠了。他在當 

天晚些時候的一封電報中嚴厲斥責姆季瓦尼，維護奧爾忠尼啟則，並建 

議把爭端交由黨的書記處也就是斯大林處理。托在梯弗利斯，當地的中 

央委員會當着奧爾忠尼啟則和李可夫(他碰巧在南方)的面召開了會議。 

然而與蘇維埃俄國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相反，大多數人都贊成不以南高加 

索聯邦的形式而是作為格魯吉亞共和國加入蘇聯，這是在明目張膽地挑 

戰黨的紀律。那些格魯吉亞人被責令辭職，結果在10月22日，11名格 

魯吉亞中央委員有9人辭職。奧爾忠尼啟則清洗的目的達到了。％但格 

魯吉亞人仍不肯罷休，姆季瓦尼的一名支持者正式在黨內指控奧爾忠尼 

啟則，説後者拿着大理石鎮紙和小刀追着他跑，威脅要槍斃他；奧爾忠 

尼啟則拒不承認這些指控。40

雖然南高加索聯邦問題已經在格魯吉亞人的投票中由多數票給解決 

了，但那些指控卻不能不管，於是，1922年11月25日，政治局決定派 

出一個三人調査小組，由格伯烏首腦捷爾任斯基負責，當時他正在黑海 

岸邊的蘇呼姆度假，離梯弗利斯不遠。4'不知是甚麼原因，在確認調査 

小組的人員構成時，列寧沒有參加電話表決，但他可能是讓李可夫替他 

去關注此事，因為李可夫也在蘇呼姆度假。李可夫住在奧爾忠尼啟則 

的梯弗利斯家中，並在那裏安排會見了曾經一起在西伯利亞流放過的阿 

卡基•卡巴希澤(AkakiKabakhi&e)，後者這時屬於姆季瓦尼集團。聚 

會很有可能就是喝酒。卡巴希澤指控奧爾忠尼啟則用國家的錢養了一 

匹上等白馬。奧爾忠尼啟則的朋友米高揚後來解釋説，那匹馬是高加 

索山地部落的人送的禮物一這樣的禮物是不能拒絕的一而且奧爾忠 

尼啟則已經把牠交給了國家養馬場，只是偶爾騎一騎。42奧爾忠尼啟則 

打了卡巴希澤。李可夫把兩人分開，並向莫斯科報吿説是私人爭吵， 

與政治無關。"但這記耳光的反響很大，會成為向斯大林的專政發起挑 

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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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求經濟專政未果

就在斯大林忙於打造一個囊括整個歐亞地區的可以正常運轉的國 

家時，托洛茨基也在忙於奪取經濟的指揮權。就在1922年春天黨的第 

十一次代表大會之前——就是在那次大會上，斯大林被任命為共產黨的 

總書記一托洛茨基給列寧遞了一張批評性質的便條，抱怨各省黨組 

織都在關心諸如農業播種運動或工廠出租之類的經濟問題。「作為一個 

黨，如果黨不從直接的統治和監督工作中擺脱出來，就不可能清除黨 

內的官僚主義和經濟中的放縱」，托洛茨基寫道。他認為黨應該把注意 

力放在年輕一代的理論教育之類的事情上。44列寧在便條上寫道：「存 

檔。」”但托洛茨基繼續鬥爭，並為打造「經濟專政」而建議大力擴充那 

個小小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權力範圍。國家計劃委員會並不制定經濟 

計劃，只是專門與管理人員磋商。"但托洛茨基想要的那種計劃與新 

經濟政策不兼容。托洛茨基警吿革命正淹沒在小資產階級農民的汪洋 

中，列寧警吿説農民是布爾什維克的「法官」：農村的勞苦人是在延長布 

爾什維克的政治「貸款」，要是布爾什維克不能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他 

們就不幹了。47列寧稱「只要還沒有可能去依靠獲勝的歐洲工人階級」， 482

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同盟」（my湖畑）就是必需的。切在列寧的倡議下， 

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再次確認了新經濟政策以及黨在包括經濟在內的所有 

領域中的支配地位。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失敗之後，托洛茨基開始批評列寧，説他的 

建議對於改善國家的運行情況可能不起作用。49兩人的交鋒變得激烈起 

來。1922年10月，托洛茨基在一次講話中宣佈，如果世界資本主義能 

夠再堅持十年，就會「強大到足以把全世界，當然也包括蘇維埃俄國的 

無產階級革命徹底地鎮壓下去」。”毫無疑問，托洛茨基是想改變列寧 

版的新經濟政策，結果他激起了列寧的反應。1922年11月20日，列寧 

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那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宣佈：「我們 

並不懷疑，我們……必須靠單獨幹來取得成就。」他想要強調「社會主 

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將來……的問題了」，並暗示資本主義列強之 

間的競爭會提供缺口，但總的來説，他是被難住了 ：「我們把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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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進了日常生活，我們應當弄清楚這一點。J* 工人在工廠裏自行組織生 

產，農民在成立合作社，或許社會主義，至少是社會主義的種子，就在 

於此吧。5,托洛茨基執意揭露列寧立場中的絕望情緒，要求通過計劃立 

即費行工業化。列寧實際上是在説，要有耐心，政權暫時是充分安全 

的，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控制好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就會取得最終的 

勝利。托洛茨基是在説，現在就應該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否則就永遠 

失去機會了。52

第二次中風

在經過漫長、緩慢和部分的療養後，中風後的列寧重返公共生活的 

時間實際上非常短暫：只是從1922年10月2日到12月。”在12月7日 

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前離開後，他就被送回哥爾克。兩天後，剛從梯弗 

利斯回來的李可夫去那裏探望他。"列寧堅持要求回到克里姆林宮，並 

在12月12日真的回去了，但是，白天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與政府的 

幾位副手討論問題，晚上又藕取捷爾任斯基對格魯吉亞事件的匯報，之 

483 後當列寧順着走廊回到自己的住處時，就感覺非常不好。55結果這成了 

他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次日上午，他的病兩次發 

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每天都出現麻痹症狀……」醫生日誌寫 

道。「他心情沮喪，為病情惡化而憂慮不安。」叫儘管如此，列寧仍在 

住處接見了斯大林，從夜裏12:30開始，持績了兩個多小時。”但就在 

同一天，他向幾位副手表示，I■清理」完手頭的幾件事情，他不得不再 

次休假。*12月14和15日，列寧繼續在自己的住處工作，同幾位官員 

談了話，包括托洛茨基，要他們不要放鬆國家的貿易壟斷。” 12月15 

日，列寧想要口授一封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但是沒有成功。6°不過，他 

給斯大林送了一封信，説他已經把幾件緊要的事情「清理」完畢，並提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297'302頁。

t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2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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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斯大林説，會讓托洛茨基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維護自己在貿易壟斷問 

題上的立場，同時警吿，不能把這個問題拖下去。61- （

這封信後來在托洛茨基的回憶錄中成了證據，證明列寧當時提議， 

他和托洛茨基應該在貿易壟斷問題上組成一個「集團」，而列寧和斯大 

林除了在民族問題上的齟齬外，在這個問題上也岀現了裂痕。"但是在 

這段時間的通信中，無論是列寧還是托洛茨基，都不僅強調了他們的部 

分一致（貿易壟斷），還有他們的持續分歧（計劃）。由此外，在貿易壟 

斷問題上，就像在蘇聯的結構問題上一樣，對於列寧所希望的東西，斯 

大林都欣然同意。集團和裂痕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在列寧可以動身前往哥爾克重新開始康復治療前，12月16日凌 

晨，他可能又經歷了一連串中度中風。「病情惡化……」醫生們寫道， 

「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的信，女秘書卻無法辨認……指尖摸不到鼻尖 

……列寧再也沒能寫東西。65他不願偏頭痛、痙攣、失憶、語言功 

能受損、陣陣的麻痹，還有絕望的心情，勉強給三位副手口授了一封信 

（由克魯普斯卡婭記錄），指示把國家計劃委員會交給李可夫。呼12月 

16至18日期間的某個時候，列寧口授了一封給斯大林的信，説就在幾 

天前（12月14日），他接待了加米涅夫，並有過「一次熱烈的政治談話。 

睡得香，感覺非常好。後來，星期五〔12月15日〕那天，麻痹。我要 

你馬上過來，要同你説些事情，以防病情加重」。皈列寧害怕會完全癱 

瘓，於是想要毒藥。在列寧辦公室的訪客登記簿中沒有斯大林，但他 

有可能像加米涅夫一樣，是去了列寧的住處。68 1922年12月18日，因 484 

為診斷的結果是過度勞累，遵照醫囑，中央全會通過表決，責成斯大林 

負責「斷絕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工作人員之間的個人聯繫以及信件往 

來」。仞§除了直系親屬、醫生、護工和秘書，禁止探視列寧 > 少數允許 

接觸的人也禁止討論當前的事情，以免讓他激動。70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3-334頁。

t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策〉第2卷，第284-285頁。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552頁。

§詡註：《蘇聯歷史檔案ig編〉第2卷，第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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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生日誌來看，12月19至22日，列寧沒有任何活動。,托洛茨 

基宣稱，12月21日，列寧通過克魯普斯卡婭給他口授了—封充滿溫情 

的信件（「致以最熱烈的同志般的問候」），感謝他贏得了對外貿易壟斷 

問題上的鬥爭。72但是在托洛茨基的檔案中，這封可疑的信件並不是原 

件，而是副本的副本，而列寧檔案中的副本又是上述副本的副本。"列 

寧當然有理由高興：12月18日的中央全會投票贊成他的意見，保持國 

家在對外貿易領域的壟斷地位，決議草案就在斯大林手裏。”關於新的 

國家結構，全會還通過了列寧的更可取的方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一這事是斯大林安排的。最後，全會否決了托洛茨基的在國家 

計劃委員會的領導下整頓經濟管理的主張。75對於12月21日口授信件 

的進一步懷疑，與克魯普斯卡婭编造的一起在12月22日發生的事件有 

關:據説斯大林在知道前一天列寧給托洛茨基口授所謂的賀信之後，打 

電話訓斥了克魯普斯卡婭。"斯大林的確會對克魯普斯卡婭發火，但那 

要到一個月之後，而且，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時間上的差異至關 

重要。現在我們可以肯定的是，12月22日，列寧（通過利季婭•福季 

耶娃）勉強口授了一份正式的請求，向斯大林要割化物，説「這種辦法 

是人道的」。77-就在那時，列寧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 12月22日夜裏， 

他出現了第二次大中風。781■右臂和右腿一動也不能動」，醫生們寫道。' 

現在我們可以肯定的還有，12月23日晚上，列寧得到允許，可以 

對速記員口授五分鐘一據醫生日誌的記載——「因為有一個問題使他 

感到不安，他怕睡不着覺」。口授了一小會兒之後，他「安靜下來」。* 

12月23日口授文件的原稿似乎在娜佳•阿利盧耶娃手裏。80如果是那 

樣，那它就是斯大林妻子最後一次被叫來記錄口授內容。8,那份簡短的 

口授文件是給斯大林個人的一封信，這一點從它的稱呼是大寫（給某個 

人的）而不是小寫（給某個群體的）便可以看出來；信裏的主要內容符 

485 合斯大林作為黨的負責人的角色：即建議把中央委員會從當時的27人

增加到50甚至100人。”列寧給斯大林的口授信件還要求，不僅要賦予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送编〉第2卷，第287頁，註2。

t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2卷，第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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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計劃委員會以行政功能，還要賦予立法功能，並強調他軍備「在一 

定程度上和一定條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列寧當時非常憤 

怒，堅持認為他能繼續口授，這讓政治局下設的負責他的事務的委員會 

（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不得不和醫生們一起在12月24日開了一 

次會；他們決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有權每天口授五到十分鐘，但這 

不能帶有通信的性質，而且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也不可以接收任何回 

信。」這些限制非但沒有讓列寧消氣，反而激起了他的怒火，削弱了表 

面上的治療作用。83限制令加重了列寧已經變得近乎偏執的疑心一政 

治局同事在對他隱瞞那些違背他指示的政治決定。

證據顯示，斯大林把列寧在12月23日的信一包括沒有具體説明 

的在經濟問題上對托洛茨基的讓步——直接吿訴了托洛茨基。84托洛茨 

基似乎受到了鼓舞，因為他在12月24日和26日兩次致信中央委員會， 

再次為他要求對行政機構進行大整頓的提案辯護，並堅決要求將此事納 

入即將召開的黨代表大會議程。島在這兩封信中，托洛茨基實際上是想 

把國家計劃委員會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合併起來，由自己領導。跖列 

寧收到了這兩封信的副本，他明確反對托洛茨基要求成立一個綜合性部 

門來管理經濟的建議，反對托洛茨基提岀的批評，並為國家計劃委員會 

主席格列布•克爾日扎諾夫斯基------ 個受人尊敬、説話和聲細語的 

專家一辯護。”列寧身邊的工作人員當即把他在12月27日口授的內 

容傳遞給斯大林，交由政治局討論。88

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大劇院召開的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 

宣吿蘇聯正式成立，這次大會現在成了蘇聯的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 

加盟共和國獲得對司法、教育、土地、衞生及社會安全等人民委員部的 

控制權，而軍事、外交、外貿、財政以及格伯烏——它此時被冠以|■聯 

合」之名，或者稱為「奧格伯烏」——則歸莫斯科的聯盟政府掌管。列寧 

缺席了討論新的國家形式的1922年10月和1922年12月的兩次中央全 

會，他也沒能參加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並在會上發表講話，但蘇聯的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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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結構符合他的設想----- 個由若干平等的成員國組成的聯邦。誠

486 然，因為需的緣故，蘇聯的聯邦性質實際上受到了踐踏，但正如列寧髪 

持的，像烏克蘭那樣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 

維埃共和國一起组成一個共同的聯邦，這一事實終將帶來巨大的影響。 

蘇聯後來橢了，組成它的各共和國各自為政，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 

蘇維埃共和國依舊是完整的。列寧選擇了蘇聯這種形式，歸根結底， 

是把希望寄託於世界革命，而斯大林的方案——併入俄羅斯社會主義 

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則是把希望放在具有重要歷史地位的俄羅斯身 

上，雖説並沒有把世界革命排除在外。

首次得到認可

根據醫生的建議，從1923年1月6日開始，托洛茨基請了六個星期 

的假，但他留在了莫斯科。同日，斯大林致信中央，建議讓托洛茨基 

擔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和政府副主席，而對於這個建議，斯大林 

如實説明是列寧的意見。89托洛茨基堅辭不就。1月15日，托洛茨基作 

了詳細的解釋，説明自己為甚麼早在1922年9月就沒有接受列寧讓他擔 

任副主席的建議，説他既不喜歡「副主席團」的做法——它讓人無法去 

管理他們各自負責的人民委員部一也不喜歡（斯大林領導下的）黨的 

機關的政策。例如對於軍事問題，在做出決定時實際上是越過了有關 

的主管部門，甚至是背着它，所以「我認為自己不可能再去為其他機構 

承擔責任」。托洛茨基聲稱列寧曾打算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幹部的挑 

選、培養和提拔工作——那屬於斯大林的管轄範圍——但由於列寧的 

病情惡化，一直沒能成立。皿1月17日，斯大林建議讓托洛茨基擔任國 

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和政府副主席。卯對此，托洛茨基也拒絕了。"在列 

寧病重的時候，托洛茨基拒絕成為列寧的高級副手，實際上就是在拒絕 

接手政府。這種做法令人費解。其中的原因部分在於，托洛茨基一直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勁第5卷，第4484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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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要求用「工業專政」代替索柯里尼柯夫的「財政專政」（就像托洛茨 

基在這次通信中寫的），然而列寧堅決不同意。同樣重要的是，托洛茨 

基明白，作為黨的負責人，斯大林可以（通過職務名冊等手段）控制政 

府，而他根本不打算接受一個要服從斯大林領導的職務，雖然托洛茨基 

對此並沒有明説。

托洛茨基所要求的工業專政和結束黨對經濟工作的監管，既有政策 487

的方面（計劃、超級工業化），也有政治的方面：這是他對付斯大林的 

黨的機關專政的辦法。但關鍵是，斯大林一他和托洛茨基一樣，不 

喜歡新經濟政策——和列寧一樣，並且由於列寧的緣故，懂得為了更 

大的事業，有必要採取靈活的策略，所以斯大林接受了新經濟政策。 

換句話説，在1922年，斯大林的黨專政能夠和新經濟政策共存，而托 

洛茨基的經濟專政不能和新經濟政策共存。這意味着斯大林提出的托 

洛茨基主義的指控，儘管有各種各樣的歪曲，還是有一些根據的：托洛 

茨基在經濟問題上堅決抵制列寧的基本政策。此事還表明，由於列寧 

喪失了工作能力，托洛茨基突然意識到斯大林的巨大權力。

但梯弗利斯的耳光讓斯大林一下子成了眾矢之的。現在，列寧 

從一個格魯吉亞人身上（奧爾忠尼啟則）和一個波蘭人身上（捷爾任斯 

基），看到了他最厭惡的東西一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他懷疑捷爾任斯 

基在掩蓋格魯吉亞事件的真相。93 1923年1月25日，在列寧缺席的情況 

下，其餘的政治局委員召開會議一就連正在休假的托洛茨基也參加 

了一聽取捷爾任斯基委員會和姆季瓦尼的匯報，接着又表決通過了 

捷爾任斯基的調查結果，宣佈奧爾忠尼啟則沒有過錯，並將格魯吉亞共 

產黨的四個主要人物調離格魯吉亞。94按照醫囑，誰都不能把有關黨務 

的情況隨時吿訴列寧，但是在1月24日，根據列寧秘書處的記載，列寧 

指示瑪麗亞•沃洛季切娃從斯大林或捷爾任斯基那裏把捷爾任斯基委 

員會的材料拿來，給秘書處研究並向他匯報，好讓他準備即將召開的黨 

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吿（時間定在1923年春）。95疾病和減少政治 

參與的療法，加重了列寧固有的猜忌心理。據醫生們説，他開始指責 

自己的秘書長福季耶娃「陰謀」反對他，因為她早就發現捷爾任斯基不 

在莫斯科卻報吿説等他回來的時候會向他要材料。96現在，大概在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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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某個時候，斯大林和克魯普斯卡婭在電話裏發生了爭吵°證據爾 

示，衝突的起因是調閲捷爾任斯基的報吿，它是列寧的秘書處在1月29 

日向斯大林正式提出的。卯

調閲捷爾任斯基報吿這件事讓斯大林覺得，明擺着有人——很可 

能是克魯普斯卡婭——直在違背政治局按照醫生的要求定下的嚴格 

488 禁令，把黨和國家的事務吿訴列寧。莫洛托夫十分瞭解斯大林，他在

晚年時回憶説：「斯大林被激怒了 ：「我為甚麼不能對她發火？和列寧 

睡在一起並不意味着一定就懂得列寧主義！』斯大林跟我是這樣説的： 

『就因為她跟列寧使用同一間浴室，我就該把她當列寧一樣敬着？』他 

當時太粗魯 ' 太粗暴了。」刘克魯普斯卡婭後來説斯大林在電話裏極其 

粗暴，但此説無法得到他人的證實。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作為目擊 

者——哥爾克別墅的電話就在列寧房間外面的走廊裏——後來回憶 

説，斯大林I■很嚴厲地」指責克魯普斯卡婭違反了政治局的決定，結果 

克魯普斯卡婭一下子爰得歇斯底里：「她像是完全變了個人，大喊大 

叫，在地上打滾，等等。」也許克魯普斯卡婭是在故意製造一起難忘的 

事件。烏里揚諾夫娜在回憶時還説，「幾天後」，克魯普斯卡婭把這件事 

吿訴列寧，並説她（克魯普斯卡婭）與斯大林已經和解了。"

粗暴對待克魯普斯卡婭這件事，不是像多數人説的那樣發生在12 

月22日，而是發生在1月底，而這就有助於説明，在1923年2月I日 

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為甚麼要宣讀聲明，要求解除自己「對醫生 

們為列寧同志規定的飲食起居制度負有的監督之責」。政治局一致否 

決了他的請求。心同一天，斯大林還把捷爾任斯基委員會的材料交給 

了列寧的秘書處。調閲捷爾任斯基委員會材料的做法焚慣例不符，因 

為那些材料應該由一個新的I■委員會」進行複查——不曾有黨的哪個機 

構批准過這個新的「委員會」一而且其成員只應該是不持任何立場的 

技術人員。®第二天，政治局再次討論了托洛茨基堅持的把經濟權力 

集中在國家計劃委員會並打開金融業閘門的問題；這個問題被擺到了 

桌面上。皿他的建議移交給了整個中央委員會，並最終移交給黨的第 

十二次代表大會。心托洛茨基堅持要求經濟專政，以反制斯大林的黨 

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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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的口授文件

列寧負賁政治局事務的秘書瑪麗亞•格拉塞爾(Maria Glasser)回憶 

説，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每天只有半個小 

時的時間一很少有超過的，有時還要少些一匆匆忙忙地交待和完 

成所有必要的事情」。心但克拉默教授在1923年2月寫道：「弗拉基米 

爾•伊里奇發現，要麼是很難想起他要用的詞語，要麼是看不懂他對 

秘書口授的內容，要麼是他會開始説些完全語無倫次的東西。」向他 

傳遞政治信息雖然受到嚴格禁止，但政權的所有材料仍在送給他的秘書 

處，於是，被限制在克里姆林宮住處小房間裹的列寧，就用好話説服 

秘書們把事態的進展透露給他，並代表他打電話。正是這些忠誠的女 

人，福季耶娃、沃洛季切娃，尤其是克魯普斯卡婭，承擔起任務，去理 

解他那幾乎無法理解的講話和半癱瘓的手勢。四2月14日，據説他指 

示秘書「轉吿某個受到侮辱的〔格魯吉亞人〕，他站在他們那邊」。列寧 

擾説，「斯大林知道嗎？他為甚麼沒有反應？」叩醫生的記載説，2月20 

日，克魯普斯卡婭把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備忘錄壓着沒有交給列 

寧，而該備忘錄恰好表明，斯大林執行了列寧的遺囑。心3月3日那天， 

福季耶娃記錄説，她把她們有關格魯吉亞事件的材料交給了列寧，那些 

材料逐條反駁了捷爾任斯基委員會的報吿。109

這些反面材料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僅舉一例：它遺漏了一個明顯 

的事實，即菲利普•馬哈拉澤給中央的密信，加上加米涅夫的答覆， 

已被泄露給孟什維克流亡者的《社會主義通報》，也就是説，有格魯吉亞 

人泄露了國家機密。“°這些反面材抖還提供了對梯弗利斯耳光事件的政 

治意見(「分歧帶有政治性質，應該在下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提岀來」)。 

現在還不清楚是誰把這些評價性質的內容塞進去的。有人説和托洛茨 

基有關。山但他覺得有點不舒服，縮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沒有出來，而 

且他的住處和列寧的住處並不在同一棟建築。「列寧和我都無法接觸到 

電話；再説，醫生嚴格禁止列寧打電話」，托洛茨基後來寫道。他還説 

列寧的秘書們不停地在兩人之間往返傳遞消息。這其中包括一張據説 

是來自列寧的便條，日期是1923年3月5日，請托洛茨基「務必在黨中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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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為格魯吉亞那件事進行辯護。此事現在正由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進 

行IT調查』，而我不能指望他們會不偏不倚。甚至會完全相反。」皿同〜 

天，托洛茨基打電話給列寧的秘書處，對沃洛季切娃説自己病得很重， 

無法執行列寧的要求。托洛茨基還説，奧爾忠尼啟則在這起事件中的 

行為是反常的。”3

490 事實表明，是克魯普斯卡婭製造了反捷爾任斯基的材料和給托洛

茨基的便條。另外一則據説是列寧口授的文件一據説也是由沃洛季切 

娃記錄的一是給斯大林的，並在第二天送到了他的手裏。m它是打 

印的；沒有留下手寫的速記副本。列寧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也未做通常 

都有的記號，標明信已送出。那封打印的信件要求為對待克魯普斯卡 

姫的粗暴態度道歉，並威脅説要斷絕關係。十由於某種原因，信的副本 

也送給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已經向克魯普斯卡婭道過歉 

了，但現在又舊事重提。3月7日，斯大林作了書面答覆：「大約5個星 

期前〔即1月底〕，我同娜•康斯坦丁諾夫娜談過一次話，在我看來， 

她不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在黨內的一位老同志。當時我（在電話 

裏）對她説了大致如下的話：「醫生禁止吿訴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 

認為這種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 

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竟然破壞這個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開玩 

笑……』」斯大林繼續寫道：「我並不認為這些話裏有甚麼粗暴或不可容 

忍的地方和『反對』您的意思，因為除了願您儘早康復之外，我別無他 

求。此外，我把監督制度的執行視為自己的指責。我同娜•康交換過 

意見，已證實在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談的誤會外甚麼問題都沒有， 

也不可能有。不過，既然您認為為了保持『關係』我應當『收回』上面那 

些話，我可以把它收回，但我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我『錯』在哪裏， 

到底想要我怎樣。」"斗

'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554頁。

t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555頁。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5卷，第4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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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份據説是列寧口授的文件，這份文件是一封電報，日期 

為3月6日，是發給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的：「我全神關注着你們的事。 

我對奧爾忠尼啟則的粗暴，對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縱容感到憤慨。 

我正在為你們準備信件和發言稿。」““僅僅在幾個月前，列寧還在嚴厲 

責備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不知道列寧是在甚麼狀況下口授信件的。 

醫生在3月6日的記錄如下：「他醒來時叫來了一個護士 ＞但他幾乎無法 

跟她交談，他想要護士去叫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但他説不出 

來她的名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躺着，顯得很困惑，臉上露出害 

怕的表情，眼神悲傷，像是要詢問甚麼，淚水從他的眼裏淌了下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變得狂躁起來，想要説話，但又忘了詞，結果他 

説道：『啊，見鬼！啊，見鬼！病成這樣，這是老毛病又犯了』等等。 491

在採取了一些措施之後，『他説話清楚了一些』，弗•伊•列寧安靜下 

來，睡着了。」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後來寫道，「通過克魯普斯卡婭，列寧與 

格魯吉亞反對派領導人（姆季瓦尼、馬哈拉澤等）進行了秘密接觸，反 

對斯大林、奧爾忠尼啟則、捷爾任斯基的小集團」（粗體為後加）。也也 

許克魯普斯卡婭篡改了列寧的意圖，3月的三封信全是她編造的。也許 

她把那些話先用口型默示列寧，然後列寧再用口型不出聲地把它們説出 

來。也許它們的內容是由他本人含糊不清地説出來的。我們可能永遠 

也無法知道。不管那些信的由來如何，它們都造成了影響。3月7日， 

加米涅夫寫信給斯大林，透露説列寧支持格魯吉亞的 I■民族傾向分子」； 

在給季諾維也夫的信中，加米涅夫把自己説成是和平的製造者。m此 

時，列寧的病情已經急劇惡化：3月6日的夜裏，他突然發病。’2。（3月6 

日那天，由列寧的秘書們記錄的日誌，話沒寫完就中斷了。）⑵對於斯 

大林3月7日因為克魯普斯卡婭的事情而回給列寧的道歉信，記錄是列 

寧「未閲」。按照3月那三封信的日期來看，它們將會成為被歸於列寧的 

最後的文件，但卻不是打着他的名義出現的最後的文件。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3!矯＞第5卷，第4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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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中風和偽造的文章

1923年3月9日的夜裏，列寧又一次大中風，結果，據神經病理學 

專家克拉默教授説，「語言功能完全喪失，右肢完全癱瘓」。”2 3月11 

日的醫生值班日誌寫道：I■他不斷想要説些甚麼，但只能發出一些輕微 

的、不連貫的聲音……今天，特別是傍晩時候，他對跟他説的話理解 

得很差，有時在該説f是』的時候他回答説「不』。」第二天，醫生們寫 

道：「他無法理解要他做甚麼。把鋼筆、他的眼鏡，以及裁紙刀給他看 

了。要他拿眼鏡的時候，他拿了眼鏡，要他拿筆的時候，他拿的還是 

眼鏡。月11日，斯大林給所有的省和共和國的黨組織發了一封密 

碼電報：I■各省委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群眾的情緖，不允許 

492 出現任何混亂。」在1920年代的莫斯科，謠言和小道消息滿天飛，而

且蘇聯報紙正在和流亡者的報刊進行論戰，因此，無論是甚麼事情， 

要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3月12日的《真理報》特刊披露了列寧的病 

情，儘管極為謹慎：「右手和右腿的運動功能受到削弱」，「説話有點混 

亂」"這份由德國醫生簽字並發表的説明，足以讓敏鋭的讀者推斷出 

列寧已經局部癱瘓。125

同日，奧格伯烏給各地區分局發去密碼電報，命令它們加強活動： 

I■列寧同志病情嚴重。有可能會去世。立即成立秘密的『三人小組』，以 

便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發生反蘇騷亂。」'源捷爾任斯基擔心在法國 

的流亡分子會游説法國，也許還有波蘭，趁機發動武裝干涉。政治局 

考慮實行軍事管制。3月14日開始進行局部動員。不久，在討論向公 

眾披露列寧病情時，托洛茨基在發言中表示：「我認為，同志們，你們 

可以想像一下這次政治局會議舉行時的氣氛……我們要真正地警覺起 

來，問一問自己，那些黨外的人一農民和紅軍士兵——是怎麼知道這 

些消息的。」⑵

所有事情都在通過繼承權這面棱鏡的透視。1923年3月14日，《真 

理報》開始發佈關焚列寧健康狀況的特別通吿。那期報紙恰逢黨正式成 

立25週年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20週年紀念日，而布爾什維克派正是 

在該次代表大會上形成的，因此它刊登了一些紀念文章。有一篇很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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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目是〈列夫•托洛茨基一勝利的組織者〉，作者卡爾•拉狄克認 

為托洛茨基是「第一領袖」。他高調讚揚托洛茨基的「天才」，甚至對一 

些有爭議的話題也是稱讚有加，比如「他的勇敢的決定，利用軍事專家 

創建軍隊」。*有傳言説，列寧已經把托洛茨基指定為自己的接班人。129 

不久，奧格伯烏提交了一份竊聽報吿，範圍覆蓋城市工人和城市附近及 

鐵路沿線的農民，因為「列寧生病的消息幾乎還沒有開始傳到真正的農 

村」。有些人不相信有關列寧生病的報道，其他人則表現出對列寧的擔 

憂。據奧格伯烏説，人們指名道姓地談論誰會成為列寧的接班人，在 

提到托洛茨基的時候據説「並不特別同情」，奧格伯烏把這種態度歸結 

為「群眾的反猶情緒」。其他被認為有可能成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的人包 

括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捷爾任斯基。顷沒有提到斯大林。 493

總的來説，在1923年春天，這個國家中知道他的人還很少。但奧格伯 

烏的報吿是交給他的。

列寧此時正在焦急地想讓護士給他氤化物，或者讓斯大林給他氤化 

物。3月17 H ＞星期六，克魯普斯卡婭親自把斯大林叫來，吿訴他列寧 

的病情「很嚴重」，並再次要求得到毒藥。田斯大林趕到列寧在克里姆 

林宮的住處，並在當天給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寫了一張解釋的便條， 

接着在四天後又給全體政治局寫了一張便條。斯大林沒能進入列寧的 

房間；克魯普斯卡婭傳達了列寧想要毒藥的要求和斯大林的答覆------

個含糊的承諾：「必要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地執行您的要求。」但他告訴 

政治局：「我沒有勇氣滿足弗•伊里奇的這一請求，因而必須拒絕這項 

任務，因為這不人道，也沒有必要。」政治局委員們支持斯大林的緩兵 

之計。'”還是在3月21日，列寧的秘書處不再收到政權的文件，而要 

停掉送給列寧的文件，只有在得到斯大林命令的情況下才可以。5

與此同時，加米涅夫自吿奮勇地承擔起為格魯吉亞謀求和平的角 

色，和古比雪夫（中央監察委員會）一起參加了3月14日在梯弗利斯召 

開的格魯吉亞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安在由25名委員組成的新的格魯 

吉亞中央委員會中，格魯吉亞黨的代表們拒絕恢復姆季瓦尼和另外7名 

「民族傾向分子」的委員資格，但莫斯科的特使們堅持要求那樣。'”謝 

爾戈•奧爾忠尼啟則覺得加米涅夫在耍兩面派。奂3月21日，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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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報給奧爾忠尼啟則，溫和地責備他説，他已從加米涅夫和古比雪 

夫那裏得知，南高加索聯邦憲法是I■錯誤的和非法的」，因為那三個共 

和國的經濟人民委員部都缺乏真正的業務職能。「這個錯誤必須馬上糾 

正。」'"3月23日，托洛茨基突然對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的事業來了興 

趣，建議政治局把奧爾忠尼啟則調走，但只有另外一名政治局委員支持 

他的建議。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返回莫斯科，並在3月26日向政治局 

匯報了格魯吉亞「雙方J的錯誤。托洛茨基繼續發動攻擊» *38 4月1日， 

他試圖讓布哈林在黨的代表大會即將到來之前（大會已從3月30日推遲 

到4月17日），寫一篇有關民族問題的重要文章。《真理報》上沒有出現 

布哈林的文章，"但發生了某件很不尋常的事情：4月16日，利季婭• 

福季耶娃打電話給加米涅夫，説列寧有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新文章。

494 福季耶娃接着又打電話給斯大林，匯報了同樣的事情。斯大林拒

絕接收這篇「文章」，説他不想「摻和」。即那篇題為〈關於民族問題的 

筆記〉•的文章提倡聯邦制，嚴重偏離了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畢生堅持的觀 

點，甚至也偏離了他最近的觀點。“叩筆記」還借列寧之口説，「我想， 

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歡採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對有名的「社會民族主義』的 

憤恨，在這件事情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意思是説，帶着格魯吉亞 

事件引起的仇恨。「憤恨通常在政治上總是起極壞的作用。」，42f

列寧的所謂I■筆記」，標註的日期是1922年12月30至31日，但福 

季耶娃後來説，這篇長文是在兩個15分鐘的時間段裏口授的。“3打印 

稿上面沒有簽名或首字母縮寫。現存的證據強有力地表明，這是克魯 

普斯卡婭和列寧秘書處的工作人員玩弄的花招，是為了偽造她們理解 

中的列寧遺囑。她們知道他對格魯吉亞事件非常擔憂；實際上，在這 

件事情上，他受了她們的慫恿。到了這個時候，托洛茨基有可能也串 

通一氣。接着，對於他聲稱的，他在中央委員會收到之前 因而應該 

是在列寧第三次中風之前——就已經收到了列寧的〈關於民族問題的筆 

記〉，但卻令人費解地沒有把它們交出來的説法，又產生了爭議。據

,譯註：在《列寧全集〉中文版中，道篇文章的名稱是〈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O 

t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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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由列寧口授的那些內容，恰好和托洛茨基在《真理報》上發表的觀點 

（1923年3月20日）完全一致。“5更耐人尋味的是，甚至在列寧第三次 

大中風並且永久喪失了語言能力之後，他的秘書們還一直在整理格魯吉 

亞問題的反而材料，為列寧準備在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的報吿 。 

她們的材料包括下面這張便條（日期為3月12日）：「搜集這些材料，與 

其説是為了給〔民族）傾向分子辯護，不如説是為了批評大國沙文主義 

分子」——這意思指斯大林。實際上，她們的反捷爾任斯基委員會的材 

料讀起來就像是〈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的初稿。4月16日，當福季耶 

娃拉開「筆記」的序幕時，托洛茨基這才拿出那封據説是列寧在3月6日 

口授的給姆季瓦尼的信。當時有傳言説，「列寧表逹了對托洛茨基的信 

任並給予他某些重要的任務和特權」。146

缺席的列寧

1923年4月17至25日，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 

席大會的825名代表中，有表決權的代表408人。它是自1917年夏天 495 

——當時列寧處於地下狀態——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列寧頭一次 

沒有出席的黨代表大會。最初，政治局像以往一樣，指定列寧作最重要 

的政治報吿，但現在，這項任務落到了季諾維也夫頭上。质「你們記得， 

我們過去總帶着怎樣的渴望聆聴這一講話，那種渴望就像一個人在炎炎 

夏日意外地發現了一潭清泉而想要痛飲一樣」，季諾維也夫説道——他 

吊起了人們的胃口，卻沒能滿足它們。*斯大林在組織工作報吿中吹嘘 

説「最近六年以來中央委員會籌備代表大會的工作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 

樣民主」。“9•事實上，大會開幕的時問被推遲了，因為大會代表的選舉 

結果被宣佈無效，結果，偏遠地區重新選舉時有中央的「代表」在場。囉 

哩囉嗦的季諾維也夫後來承認：「人民會對我們説：就在中央委員會將 

遭到批評的代表大會召開之前，黨的中央委員會……已經把它自己的代

,詡註：《斯大林仝集〉第5卷，第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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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集中起來，剝奪了黨員的選舉權……但是，從維護革命利益的觀點出 

發，我們必須這樣做。從維護革命利益的觀點出發，〔我們決定〕只讓那 

些真正捍術黨的人擁有表決權。」，5°言外之意就是要剔除托洛茨基的支 

持者。從下面這則軟事中，可以體會到當時那種唇槍舌劍的氣氛：當伏 

羅希洛夫在代表大會上看到拉狄克走在列夫•托洛茨基後面，他就開始 

大聲嚷嚷，大意是，「列夫〔列昂）走在前，尾巴跟在後」。拉狄克也沒閒 

着，一會兒過後便巧妙地還擊説：「啊，克利姆，你腦袋空空，/塞滿大 

糞，/成為列夫的尾巴/好過做斯大林的屁股»J，51

托洛茨基在耀眼的燈光和不停轉動的攝影機下亮相，引起雷鳴般的 

歡呼。&他的講話又長又繁雜。為了説明正在擾亂政權經濟政策的重 

大危機，他用了一個巧妙的比喻。蘇聯的工業恢復得比農業慢，生產 

的產品量少價高（由於把工業經濟组織成托拉斯，托拉斯又利用壟斷價 

格進行敲詐，結果形勢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農產品的價格卻持續 

下跌，而這種價格差使得農民不願把自己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托 

洛茨基用了讓人一目了然的曲線圖，表現不斷上升的製造品價格和不斷 

下跌的農產品價格。他把這幅圖比做張開的剪刀。成講話的高潮部分 

是稱頌計劃經濟。I■我們的新經濟政策的確立是嚴肅的、長期的，但不 

是永久的」，他説。他把市場稱為「邪惡現象」，結果獲得了掌聲。'"托 

洛茨基沒有説明應該如何向計割經濟過渡，但他倒是指岀，為了向計劃 

496 經濟過渡，他會付出怎樣的代價：|■也許有時候國家並沒有支付全部的

工資，或者只付了一半，因此，你們工人是犧牲了自己的工資貸款給國 

家。」有些人向托洛茨基指出這是在號召剝削工人，但領導層的大部分 

成員並沒有批駁他的發言。發言贏得了掌聲。，55托洛茨基然後做了甚 

麼呢？ I■講話一結束他就離開了大廳，」一名學生崇拜者説，「在走廊裏 

沒跟任何人有過接觸»J'56

斯大林作了第二個報吿，即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吿。由於在戲劇效 

果上無法超越托洛茨基，他就把重點放在內容上，發表了直到當時為止 

他的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講話。他沒提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是 

偽造的，但他倒是承認：「列寧同志忘記了，他近來忘記了很多事情。 

他忘記了我們和他一起通過了聯盟的基本章程（喊聲：他沒有出席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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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斯大林繼續逐條反駁〈筆記〉的觀點。斯大林瞭解列寧。他 

竭力證明列寧本人曾唾棄邦聯論，為此他還引用了他自己與列寧的通信 

以及列寧的其他許多著述中的原文。斯大林證明説，列寧贊成成立聯 

邦，新成立的聯盟原來就是這様設計並得到通過的；列寧贊成建立一個 

單一的、一體化的經濟體；「對列寧而言，民族問題和工人問題比較起 

來，只有從屬的意義。」，58*斯大林進一步證明 ，列寧早就支持成立南高 

加索聯邦，以削弱過分的民族主義傾向。睥為了使人充分地理解這一 

點，斯大林強調説，格魯吉亞人壓迫各少數民族，而且不僅是各個部族 

（阿布哈茲人和奧塞梯人），還包括亞美尼亞人一看看格魯吉亞官員 

是如何處心積慮地想把當地的亞美尼亞人趕走並「把梯弗利斯變成真正 

的格魯吉亞首都」的吧。'叫換句話説，沙文主義並不是大俄羅斯人獨 

有的。不管怎麼説，最突出的問題不是沙文主義，而是落後和如何發 

展的問題。為了使各民族能得到發展，黨需要採取區域自治和本地語 

言教育這兩種手段，它們現在會有助於各民族的聯合——大會通過了 

這項「本地化」（切纫诂佑汕）政策。161

持不同意見的人試圖團結起來。拉柯夫斯基公開反對篡奪共和國 

的權利和在不知不覺中產生的「行政的、機關的和官僚的心理」，並試 

圖利用列寧去對抗斯大林，但斯大林作了有力的反駁，詳細描述了自 

己在1920年波蘭戰爭期間與列寧的爭論，援引自己説過的話和列寧的 497

答覆，證明列寧是主張中央集權的主要人物；斯大林則是承認差異的 

人。*烏克蘭的斯克雷普尼克説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是「和他們母親的乳 

汁一起吸入的」，所以它已經成了「許許多多同志的本能」——某種程度 

上也包括那位格魯吉亞人斯大林——而姆季瓦尼則指責南高加索聯邦 

是「人為建立的」。沒有誰想要搬出所謂列寧致姆季瓦尼的信，托洛茨 

基沒有，甚至姆季瓦尼也沒有。姆季瓦尼倒是想搬出所謂列寧〈關於民 

族問題的筆記〉那篇文章，但主持大會的加米涅夫打斷了他的話。⑹只 

有布哈林站在拉柯夫斯基一邊，贊成建立邦聯（在聯盟聯邦已經建立之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5頁。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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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w絕大多數代表都站在斯大林一邊。「可以聽到全場雷鳴般的掌 

聲，」布哈林承認。’砧就連在一年前的代表大會上因為斯大林身兼數職 

而責難過列寧的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也承認，I■斯大林同志的 

報吿非常實在，我要説，它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報吿」。，66

斯大林受到高度關注並贏得了一場壓倒性勝利。⑹在新經濟政策 

和聯盟聯邦這兩個問題上，托洛茨基把是選擇擁護列寧的權威還是他的 

權威擺到黨的代表大會面前，結果給了斯大林機會，證明自己才是忠 

於列寧的那個人。加米涅夫也曾憤怒地説過，「新經濟政策可以被你們 

或蘇維埃政權的隨便哪個高級機構的一道命令終結掉，而且這樣做不會 

引起任何政治上的震動」，而季諾維也夫則説，「現在還沒輪到新經濟政 

策」。成斯大林擔心I■新經濟政策的因素帶來的腐蝕性影響」，甚至把大 

俄羅斯沙文主義以及格魯吉亞、阿塞拜疆、烏茲別克等民族主義的滋長 

歸咎於新經濟政策和私人資本，但是在政權的高層中，斯大林是列寧的 

新經濟政策的擁護者。"9他再次獲得批准擔任總書記。在新中央委員 

會的選舉中，托洛茨基總共得到的票數排在第35位，而不是像上次黨 

代表大會那樣排在第2。加米涅夫排在第24位，季諾維也夫第32位， 

斯大林和列寧並列第一（在全部386票中得到了384票）。要不是斯大 

林這時按照列寧在12月23日給他口授的信件中的建議，大幅增加中央 

委員會的人數，托洛茨基連中央委員的資格都保不住。

神奇的口授文件

498 1923年5月15日，列寧從克里姆林宮轉送到哥爾克，過程極其緩

慢，隨行的有一個醫生團隊。除了癱瘓，列寧還患有失眠、厭食、胃 

痛 ' 發熱和失憶。他急切地想要恢復語言能力一主要靠背字母表和 

唱《國際歌》。切但他只能説出少數的幾個詞，如|■大會」、「農民」、「工 

人」，而在他重複克魯普斯卡婭對他説的話時，不清楚他是不是明白其 

中的意思。醫生們注意到，在給他乾麵包片時，他花了很久都只能把手 

放到盤子周圍，無法直接伸到盤子裏。"2他有時會哭泣並對醫生發脾 

氣，就好像是他們的錯。很顯然，他再也不能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任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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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從5月16日開始，官方不再發佈他的病情通吿。克魯普斯卡婭的 

壓力巨大。”3列寧終身的事業和革命的命運必須要由其他人發揚光大， 

而在她陪伴一個沒有希望的病人期間，斯大林已經有了接班人的勢頭 ＜•

然而天空炸裂，一道閃電劃過：1923年5月底的某個時候，克魯普 

斯卡婭拿出一份很短的文件，説是列寧口授的。她將其交給季諾維也 

夫，因為她和季諾維也夫早在僑居瑞士時關係就比較密切。”4給口授 

做記錄的據説還是沃洛季切娃，而且記錄分成幾次，時間是1922年12 

月24至25日。但這份所謂的口授文件並沒有在列寧的秘書處做過登 

記。它是打印件；檔案中找不到速記的原稿。打印件上沒有列寧的首 

字母簽名，連他並未癱瘓的左手的簽名都沒有。‘％據托洛茨基説，打 

印件沒有標題。列寧「遺囑」或「給代表大會的信」這樣的標題是後加 

的。人們還煞有介事地编造了一個神話，説口授文件被放在一個蠟封 

的信封裏，而且列寧有指示，信封只能在他死後打開。當然，克魯普 

斯卡婭是在列寧還活着的時候把打印稿給季諾維也夫的。

這幾張非同尋常的紙上有對六個人的尖刻評價。（據説斯大林拿到 

口授文件看了之後，驚呼説列寧「他糟蹋了自己，也糟蹋了我們！ J'78） 

不過有幾名高層官員被漏掉了，包括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加里寧，他們 

都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員，還有莫洛托夫，他是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工作 499 

上同列寧的聯繫非常緊密。”相比之下，倒是提到了另一名政治局候 

補委員布哈林，還有皮達可夫。列寧在哥爾克見過這兩人，他也很關 

心下一代幹部；這份所謂的口授文件稱他們是「最傑出的力量（在最年 

輕的力量中）」。不過，文件還是揭了兩人的短處：

布哈林不僅是黨最寶貴的和最主要的理希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 

是全黨喜歡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説是完全馬克思主義 

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種經院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 

過辩證法-因而——我想——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

其次是皮逹可夫，他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傑出才能的人，但是大 

熱中於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是不 

能指霏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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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授文件敦促當時34歲的布哈林和32歲的皮達可夫有機會就要「充貿 

自己的知識並改變自己的片面性」。這種看似慈父一般的建議肯定讓人 

感到芒刺在背。

但是在打印件中，前面緊挨着的幾句關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 

話更容易讓人身敗名裂：

李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當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亨 

不大能歸罪於他們個人，正如非布爾什維主義不大能歸罪於托洛茨 

基一樣。

對於政權中兩位最重要的人物，這麼一句話就算完了——表面上是原諒 

了他們過去泄露消息、反對十月政變的行為。

但是在説到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之前的內容堪稱驚天動地 ：

500 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 

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斯大林不知怎的就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好像當初不是列寧讓他做了 

總書記似的。緊接着下面的內容同樣令人瞠目結舌：

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鬥筝所 

證明的那樣，不住具有傑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 

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中於事情的纯粋 

行政方面。'”

口授文件警吿説，「現時中央兩位傑出領袖的這兩種特點」——斯大林的 

草率，托洛茨基的自負和政治狂熱一「會岀人意料地導致分裂，如果 

我們黨不採取措施防止，那麼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⑻*

雖然這封信對所有六個人以及其他不值一提的人都表示懷疑，但 

托洛茨基還是作為中心人物顯現出來，被稱為最有才能的人，之前直 

到1917年為止的非布爾什維主義也得到了原諒，甚至在談到其他人時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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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到他。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之前、期間和之後，托洛茨基都 

受到了污言穢語的無情攻擊。反對派的匿名小冊子要求把斯大林、季 

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但當時出現的攻擊托洛茨基的 

「地下」作品數量要多得多，比如《一個大人物的小傳》（有傳言説，它 

是出自斯大林的寵兒托夫斯圖哈之手）和《對於托洛茨基，伊里奇寫過 

甚麼和想過甚麼》（它把列寧以前那些難聴的話又翻了出來）。顯而易 

見，所謂1922年12月底的口授文件中的所有措辭，要麼與擁護托洛茨 

基的匿名印刷品一致，要麼與代表大會期間擁護和反對托洛茨基的發言 

一致：分裂的危險、要開除三駕馬車或者説領導小組、托洛茨基的非布 

爾什維主義（季諾維也夫提到過）、斯大林的粗暴。工聯主義者弗拉基 

米爾•柯秀爾（Vladimir Kosior，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的兄弟）的大會 

發言簡直就是口授文件的草稿。他指責「三駕馬車」、「書記處」和「黨的 

領導機構」有着與整個黨不一樣的利益，因而有分裂的危險。质總的來 

説，現在可以強烈地感覺到，據説是在1922年12月形成的口授文件， 

其作者研究過1923年春天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在4月25日結束的黨的代表大會上，沒有人，包括克魯普斯卡婭在

內，暗示，過有所謂列寧口授文件的存在。克魯普斯卡婭為甚麼沒有選 501
擇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出示這份文件呢？她當時已經拿出了〈關於 

民族問題的筆記〉，那份明顯是偽造的文件沒有引起任何關注。

儘管缺乏支持性的證據材料，但現在對於那份評價六人的沒有標題 

的打印文件，還不能排除列寧口授的可能性。同樣可能的是，某個瞭 

解列寧想法的人，把一些手勢和幾乎聽不見但確實由他所説的話以這 

種形式表達了出來。但也可能是中間人在沒有具體口授的情況下，在 

列寧的話裏插入了一些內容。1923年5月底這個時機的選擇，非常符合 

一個間接的事實，即所謂列寧口授文件的岀現，是黨的第十二次代表 

大會的結果一斯大林大勝和托洛茨基大敗一所引發的黨內鬥爭的- 

部分。文件的出現也是在列寧從克里姆林宮搬到哥爾克和官方停止發 

佈他的健康狀況通吿之後，而停止發佈他的健康狀況通吿，意味着對於 

他的病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抱多少希望。僦此外，1923年6月2日那 

天，或者就在那天之前，克魯普斯卡婭把據説是列寧口授的有關國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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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委員會的文件交給了季諾維也夫。令人驚奇的是，該文件現在支持 

托洛茨基一直想要實現的經濟專政，而就在列寧第二次大中風期間，他 

對此始終是激烈反對的。度

有件事情是沒有爭議的：要是沒有克魯普斯卡婭的介入，那份神奇 

的口授文件是不可能從列寧的內室傳出來的。侦但她為甚麼會支持托 

洛茨基？她和斯大林劍拔弩張的關係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而她與托洛 

茨基的不和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財在1898年成為列寧的妻子兼 

秘書之後，她就捲入到將會造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的激烈爭論 

中，而且她在當時的通信中言辭尖鋭，不僅反對馬爾托夫，也反對托洛 

茨基，遗把他的一本小冊子説成是「多年來革命運動中最可恥的變態行 

徑」。曲近些年來，克魯普斯卡婭敏鋭地覺察到列寧對於托洛茨基的憤 

怒，因為他在內戰期間和新經濟政策初期，總是公開與列寧爭辯。把 

她看作托洛茨基一方是錯誤的，正如把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看作斯 

大林一方是錯誤的一樣。陝兩個女人想要做的都不是去支持某個人， 

而是維持平衡。例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身邊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紀，已 

經成了玩弄政治陰謀的老手，而且毫無疑問，她深信自己瞭解列寧的願 

望。她可以從政權的深處看到斯大林「無限的權力」，而她採取的策略 

——要是確實有的話——似乎就是，不讓這位格魯吉亞人成為列寧唯一 

的接班人。

第二院行動（蘇丹一加利耶夫主義）

502 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剛結束，斯大林就施展了他慣用的那套操縱

手段，目標是黨的少數民族幹部，因為他懷疑他們不忠。首先行動起來 

的是奧格伯烏的東方部，它負責國外及蘇聯境內的穆斯林和佛教徒。由 

拉脱維亞人雅科夫•彼得斯成立並領導的東方部當時已經對蘇聯的穆斯 

林共產黨人進行嚴密的監視，從政見到私情，一切都跟蹤調查。在代號 

為「第二院」的行動中，具體的目標是辘靶人米爾賽義德•蘇丹一加利 

耶夫。他是斯大林的門徒，也是一個難得的人才。讎靶利亞只有3,483 

名黨員，其中鍵靶人只佔28.5% » 192蘇丹一加利耶夫是個有文化的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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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共產黨人，他在一個難以開展工作的地區（這一點，斯大林從自己在 

巴統和巴庫做穆斯林的鼓動工作時起就十分清楚）赢得了大批追随者， 

但他在黨的論壇上總是為了這樣一些事情批評斯大林，比如把穆斯林突 

厥斯坦納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一部分而不是成為聯盟  

中一個獨立的共和國。”3他把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南部、中亞和高加 

索的穆斯林各民族稱為世界革命的跳板，反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 

埃共和國農業人民委員部有關鞋靱利亞土地的法令，資助對中世紀磯靶 

可汗的美化，並強制推行讎靱語，作為蘇維埃俄國各地穆斯林的語言。 

1923年春天，斯大林偶然碰到蘇丹一加利耶夫並對他説，自己看到一 

封犍鞄人寄給巴什基爾某同志的密信，從那封信來看，存在一個地下組 

織。斯大林還警吿他要小心。不管警吿是不是設計好的 > 總之蘇丹一 

加利耶夫在聽了之後就用密碼寫信給一個聯絡人，要求銷毀自己以前的 

信件。职這封信被奧格伯烏截獲並交給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古比雪 

夫。1923年5月初，蘇丹一加利耶夫被召到中央監察委員會，以泛突厥 

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罪名被開除黨籍並逮捕。195

雖然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剛剛深入討論過民族問題，但要開除 

一名中央政府（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成員，政治局還是覺 

得需要召集一次由各民族共產黨人參加的特別會議。岀席會議的有58 

人，還有二十多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923年6月9日，加米 

涅夫主持會議，與會的穆斯林知道蘇丹一加利耶夫正關在盧比揚卡的 503

內部監獄。古比雪夫給這次為期四天的會議作了開幕報吿，摘引了那 

封表明蘇丹一加利耶夫有罪的信中要求銷毀從前信件的內容，以及他 

供詞中的內容。古比雪夫聲稱，蘇丹一加利耶夫已經承認密信是他寫 

的，並稱自己的被捕是「合法的」，「對我處以最高的懲罰措施即槍斃也 

是合法的。這是我的真心話」。古比雪夫最後説蘇丹一加利耶夫已經承 

認犯了嚴重的罪行，但可以把他放了，因為他承認了自己的所作所為； 

要不然，這個鞭鞄人可能會成為烈士，儘管有剛剛（在秘密會議上）公 

佈的證據。阪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發言的基本上都是在工作中與蘇丹一 

加利耶夫關係密切的人，他們都竭力為自己辯解。但奧爾忠尼啟則 

説，在突厥斯坦一也最近去過那裏一內部糾紛的形式是遜尼派對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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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派、突厥人對波斯人，不是民族共產主義，而在高加索，阿塞拜疆穆 

斯林教師學校的學生戴着刻有土耳其穆斯塔法•凱末爾頭像的徽章。 

他要求把少數民族的共產黨人培養成（他自己那樣的）國際主義者。與 

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烏克蘭共產黨人斯克雷普尼克説，有人想利用這 

件事改變政策的方向，使之對各民族共產黨人變得更加強硬（托洛茨基 

大聲喊道：「完全正確」）。斯克雷普尼克，還有拉柯夫斯基，讓斯大 

林在最終確定聯盟治理結構的制憲委員會問題上大發脾氣。成

討論中，斯大林接着古比雪夫的報吿作了發言，儘管他自己的報吿 

安排在當天晚上。他把穆斯林民族主義者與孟什維克派等同起來，認為 

I•民族主義是在各邊疆地區和各共和國培養馬克思主義幹部，培養馬克 

思主義先鋒隊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礙」，是「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 

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復活的平台。’在這次四天的會議之前，他可能一 

直在考慮成立一個革命法庭，甚至考慮將蘇丹一加利耶夫處以死刑。1M 

但現在，斯大林同意他的寵兒古比雪夫的意見，認為必須釋放蘇丹一 

加利耶夫。「這傢伙承認了他所有的罪行並希望得到寬恕，」斯大林説， 

好像很寬宏大量似的，「他已經被開除出黨，當然不會允許重新加入。 

但要是把他關起來有甚麼意義呢？」當有人插話問蘇丹一加利耶夫能幹 

甚麼工作時，斯大林回答説：「他不是我們的人，他是外人，但是，我 

向您保證，他決不比某些在重要崗位上從事非常重要的工作的軍事專家 

差。」颂把少數民族的共產黨人和沙皇時代的軍事專家相提並論，説明 

504 斯大林的疑心很重。他拿蘇丹一加利耶夫做典型，以便起到恫嚇和控制

的作用。就在季諾維也夫在會上竟然疏忽大意地顯露出自己對於民族事 

務的無知時，加米涅夫一清楚斯大林為了加強政治控制而施展的伎 

倆一結束了此次會議，並提醒與會者，像蘇丹一加利耶夫這樣的內部 

威脅可能會成為英國這個「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手中的武器。6月14 

日，奧格伯烏的明仁斯基讓人釋放了已關押45天的蘇丹一加利耶夫。 

（他最後受到降級處分，在國家狩獵協會工作。）2°2斯大林讓人把會議的

•器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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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記記錄迅速分發下去，讓各民族共和國黨組織討論。磯靱斯坦黨組織 

的討論是由當地奧格伯烏負責人主持的。n各民族的幹部將會按照黨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要求實行「本地化」，但還是要受奧格伯烏的監視。 

這些手段斯大林可不只是用在穆斯林共產黨人身上。

「山洞會議」

1923年7月10日，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離開莫斯科，到基斯洛沃 

茨克度長假，那是俄國南方有名的礦泉城，擁有具藥用價值的「酸性 

礦泉水」｛kidyevody｝。兩人在出發前就已瞭解到另一份轟動一時的 

所謂列寧文件，叫做〈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據説是這位布爾什維克 

領袖在1923年1月4日口授的，是對12月24日口授內容的補充；福季 

耶娃聲稱為補充口授做了記錄。205克魯普斯卡婭又一次找了季諾維也 

夫。206加米涅夫當時還在莫斯科，所以也知道這件事。信的內容是爆 

炸性的：

斯大林大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箋人相互交往中 

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 

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掘開，任 

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 

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理貌、較能關心同 

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 

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説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 505

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説，這是一彳重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 

事 o 207-

為斯大林特意設立總書記職務剛過15個月，列寧可能會想着要解除他 

的職務嗎？要是那樣，口授文件為甚麼不提岀替代人選？還有，為甚麼 

這封信又提到了托洛茨基？

•認註：《列审全集〉第43卷，第340頁。



720 斯大林：權力的悖論

現在沒有找到〈伊里奇關於〔總〕書記的信〉的速記原稿。在秘書處 

工作人員記錄列寧活動的日誌裏，沒有提到「伊里奇的信」之類的事情。 

1923年1月4日的醫生日誌記載説，列寧夜裏失眠，情緒「不很好」， 

I■兩次口授並閲讀J，’但沒有哪個原始資料可以支持1月4日口授的内 

容。測令人奇怪的還有，5月底的時候，〈伊里奇關於〔總〕書記的信〉 

並沒有和對政權中六個人的評價一起讓季諾維也夫知道。新的打印件 

是6月才出現的。209

這份所謂的口授文件本該掀起更大的政治風浪，因為它也許是直 

到當時為止政權整個歷史上關係最為重大的文件。但季諾維也夫和布 

哈林在知道列寧顯然在下令設法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情況下，卻 

沒有那樣做。兩人所做的就是，把其他幾名也在基斯洛沃茨克或者附 

近度假的官員暗中召集到懸崖峭壁上開了一次「山洞會議」。2,0與會 

者除了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還有格里戈里•葉夫多基莫夫(Grigory 

Yevdokimov)，他是彼得格勒工會的負責人，也是季諾維也夫最親密的 

盟友之一；米哈伊爾•拉舍維奇，西伯利亞軍區司令，季諾維也夫另 

外一個親密的支持者；以及克利姆•伏羅希洛夫，斯大林的忠實支持 

者，當地的北高加索軍區司令，司令部在大約300英里十外的羅斯托 

夫，他接到電報，要求他趕到基斯洛沃茨克。2"「洞人」總共是五個。 

正在25英里*外的熱列茲諾沃德斯克度假的烏克蘭和克里米亞軍區司令  

米哈伊爾•伏龍芝也收到邀請，但他在第二天才到。2,2

托洛茨基碰巧也在基斯洛沃茨克度假，但大家都説他沒有參加山洞 

會議。m當然，對於斯大林管理黨的書記處的方式，他和季諾維也夫或 

布哈林一樣感到不滿，但托洛茨基此時正在與這兩位潛在的盟友論戰， 

擺出一副敬而遠之的樣子。因而，不管是誰想要同他結盟都很困難。

506 那年夏天，他基本上都在專心寫作，不過倒是同意了接待美國的左翼作 

家馬克斯•伊斯特曼(MaxEastman)—者在蘇聯待了 21個月，這次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293頁。

t编註：约483公里。

t编註：約4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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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斯洛沃茨克是為了同托洛茨基商量給他寫傳記的事情（「當今世界 

上擁有最廣泛才華的人」，伊斯特曼後來寫道）。2,4

季諾維也夫後來解釋説，「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明白，列寧領導下 

的書記處是一回事，但沒有了列寧，書記處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推動 

山洞會議進程的可能是布哈林，他建議説，他們應該把書記處I■政治 

化」，也就是説，（在斯大林之外）再增添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或者 

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或者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它變成一個小政治 

局。「對於這個問題，爭議很大，」季諾維也夫繼續解釋説，「許多人（包 

括我自己在內）都認為，托洛茨基同志願意和我們共事，而我們在一 

起，就會成功地創造出一種穩定的均勢。

1923年夏，反托洛茨基的牢固的「三駕馬車」還沒有形成；相反， 

由於列寧的三次中風，當前最讓人擔心的不是托洛茨基的權力，而是斯 

大林的權力。

山洞會議之後又過了幾天，梯弗利斯南高加索地區黨委負責人謝爾 

戈•奥爾忠尼啟則一他之前就安排好轉道莫斯科前往柏林治病——中 

途在基斯洛沃茨克停留。季諾維也夫向被認為是斯大林心腹的奥爾忠 

尼啟則簡要介紹了山洞會議討論的內容，並請他給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轉 

交一封信（日期為7月29日）。不出所料，斯大林勃然大怒。在此期 

間，季諾維也夫收到斯大林的兩封信（日期為7月25日和27日），報吿 

了斯大林作為總書記所採取的各種行動。2”對季諾維也夫而言，最重 

要的就是斯大林決定取消要求德國共產黨採取更冒險的行動，這是季諾 

維也夫的共產國際的指示。此舉激怒了季諾維也夫。7月30日，怒氣沖 

沖的季諾維也夫從基斯洛沃茨克匆匆寫了一封信給莫斯科的加米涅夫 ， 

責備後者在斯大林獨斷專行的決策中與之串通一氣。「你就在莫斯科，J 

季諾維也夫寫道，「你的影響不算小。而你卻任憑斯大林公然捉弄人。」 

季諾維也夫在舉了一些例子後説道：「斯大林在確定這些任命時徵求過 

誰的意見嗎？當然沒有徵求過我們的意見。」即便在季諾維也夫（和布 

哈林）領導的共產國際會議上，斯大林也頤指氣使：「斯大林到這兒一 

看便做出了裁決！我和布哈林活像兩具『僵屍』——用不着徵求我們的 

意見。」接着，季諾維也夫説岀了最關鍵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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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們對此再也不會容忍了。如果黨注定要經歷一•段斯大林的專制

统治屜蜘畤期他许是非常短暫的時期），那就任其自然 

吧。但我至少不想把這一切不像話的行為掩蓋起來……其實根木 

沒有甚麼「三胃馬車」，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獨裁。伊里奇的話千真 

萬眾。

最後那句指的只能是〈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2U

季諾維也夫提醒加米涅夫説「你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説過同樣的話」＞ 

同時摟表達了慣怒（I■要是這次你再不回信，那我們就再也不通信了」） 

和希望：「但使我吃驚的是，伏羅希洛夫、伏龍芝和謝爾戈幾乎也是這 

麼想的。「但是在這裏，季諾維也夫也許沒完全講實話。對於斯大林的 

掌權，优龍芝熊度如何我們並不清楚，雖然他有可能傾向於採取「尋求 

均勢」的策略，而奧爾忠尼啟則一斯大林剛剛在格魯吉亞事件中保住 

了他的政治生命——卻有自己的主張，不但把自己在黨內的高位歸焚斯 

大林，也歸於列寧。泌可是，不管伏龍芝和奧爾忠尼啟則的傾向如何， 

伏羅希洛夫肯定是反對季諾維也夫的。血在此期間，布哈林自己也給 

加米涅夫寫過信（7月30日），抱怨説當他（布哈林）不在的時候，斯大 

林沒跟他商量就任命了一個臨時的编輯集團來監督《真理報》的工作。 

實際上，政治局曾經任命托洛茨基的擁護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為臨時主 

編，但他因為重新實行伏特加專營（這種利用酗酒的惡習來增加國庫收 

入的做法在沙皇時代就飽受批評）而辭職，這讓斯大林措手不及，只好 

在布哈林度假回來之前採取別的臨時措施。⑵在這個例子以及其他例 

子中，斯大林尋常的行動權似乎給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造成極大的 

震動。他們發現斯大林確實擁有「無限的權力」。

季諾維也夫認為自己的行為合情合理。「不要把它當成壞事，也不 

要往壞的方面去想。請冷靜地思考一下」，他在7月31日給斯大林的信 

中寫道。t因為有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要求把斯大林調開，而季諾維 

也夫僅僅是在要求斯大林分享權力。立但斯大林並不領情。再説，他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2卷，第310-314頁。 

t諏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2卷，第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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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看到那份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所以他肯定十分急切地想知道整個 

文件可能包含哪些內容，或許還很害怕。奧爾忠尼啟則寫信對伏羅希 

洛夫説（1923年8月3日），斯大林認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議是要 

任命「一些政治委員」去監視他，好像他和從前那些沙皇將軍一樣不值 

得信賴。同一天（8月3日），斯大林開始反擊。他寫信對季諾維也夫和 508 

布哈林説：「你們〔7月29日〕的來信收到了。我已同謝爾戈談過話。我 

不明白，我究竟應該怎樣做才會使你們不罵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斯大林建議當面談一談一「這當然都要看你們是否認為今後有可能齊 

心協力地工作（因為通過同謝爾戈談話我才明白，你們看來真要準備決 

裂，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J223*

斯大林不會讓他們用他剛剛對付鞋鞄人米爾賽義德•蘇丹一加利 

耶夫的辦法來對付自己。在收到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8月6日用安撫的 

口氣（「您談到了『決裂』一這肯定是由於您累了。不可能發生這樣的 

事。」）寫的另一封信之後，斯大林爆發了。「何必引用一封我並不知道 

的伊里奇談〔總〕書記問題的信呢——難道沒有證據説明我並不看重地 

位，因而也就不怕甚麼信嗎？」斯大林在8月7日寫道，「小組的成員都 

在想方設法相互恐嚇……該如何稱呼這樣的小組呢？」斯大林還説， 

決定並不是書記處不和其他部門商量就獨自做出的，議事日程也不是 

不聽取書記處以外的任何人的意見就定下的。他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受 

害者：「你們畢竟是有福之人：能夠在閒着沒事幹的時候想入非非，琢 

磨種種不切實際的東西，等等。可我卻在這裏沒完沒了地工作，像一 

條被鏈子拴住的狗，苦悶不堪，而且還成了『有罪的人』。所有的工作 

都是他在做！他嘲笑他們假裝友好，説他們騙人：「我同意撤換〔總〕書 

記，但我反對實行政委制（政委已經不少了 ：組織局的、政治局的，全 

會）。」输

斯大林的回信充滿自憐，但卻很有力量一而且明確提出辭 

職一導致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寫了直到當時為止最尖鋭的一封信。

,詡註：《辭聯歷史檔案！8加〉第2巻，第320頁。

t詡註：《蘇聯歷史檔案圾果〉第2卷，第320-3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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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有弗•伊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議（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不 

要選您當〔總〕書記，」他們在8月10日寫道，［■我們（布哈林、加米涅 

夫和我）決定暫時不對您提這封信的事。其原因是不難理解的：您對於 

同弗•伊的分歧的認識本來就極為偏執，所以我們不想使您心煩。」當 

然，他們已經讓他心煩了，緩和關係的嘗試也不尷不尬：

根本問題是伊里奇不在。因此，從客觀上説（抛開您的險惡的意赎 

不談）中央書記處在中央已開始起着任何一個省委書記處所起的那 

509 種作用，也就是説它實際上（不是形式上）決定了 一切。這是不可 

否認的事資。誰也不願意設政委（您甚至把組織局、政治局和全會 

都算作政委!）……情況（既是指托洛茨基，也是指各種各樣的「绢 

钮）變得越來越複雜，黨內的不滿情緒也在増長（不要看表面）。 

由此可見'要尋找最佳的合作形式。

此信由布哈林執筆，但署名的只有季諾維也夫。信的最後説：「我們一 

刻也不懷疑：我們一定會取得諒解的。好好地休息吧。祝一切都好！ 

格•季諾維也夫H225'但這封信根本没有送出去。辺原本安排斯大林在 

1923年8月15日到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時長一個半月，但他延期了。227

讀妄

讓斯大林推遲度假的一個關鍵議題是，幻想德國會發生十月式的革 

命。辺德國是世界上對蘇聯最最重要的國家,可是由於惡性通貨膨脹， 

它已淪落到公然拖欠戰爭賠款的地步。法國在世界大戰中元氣大傷（戰 

爭是在法國國土上進行的），但讓法國人慣怒的是，英國人想要削減德 

國的債務。賠款委員會宣佈德國拖欠賠款，於是，法國和比利時派出 

軍隊，佔領了生產德國80%鋼鐵和煤炭的魯爾區。229此舉導致德國市 

場的崩潰，加劇了四處蔓延的通貨膨脹（到1923年11月，1美元可兑换 

1,300億馬克）。些為了顯示與拉帕洛夥伴休戚與共，蘇聯直接警吿死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2卷，第329-3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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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波蘭，不要乘人之危，不要去佔領凡爾賽條約製造出來的位於波蘭 

走廊另一端的東普魯士。231莫斯科還敦促拉脱維亞和立陶宛同意採取 

不干涉徳國事務的政策。與此同時，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決定，對蘇 

聯來説，策劃共產黨人政變、干涉德國事務的時機已經成熟。當兩人 

正在基斯洛沃茨克考慮如何限制斯大林的權力時，他們收到海因里希• 

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 ＞生於1881年）的一封信（日期為7月11日） 

—布蘭德勒是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做過泥瓦匠，有四分之一世紀 

的革命鬥爭經驗。他報吿説德共很快將策劃一次大型的反法西斯日集 510

會，「每當有一個共產黨人遇害，我們就殺掉十個法西斯分子」。232

卡爾•拉狄克警吿布蘭德勒，要避免發生衝突，以免貽人口實， 

對共產黨人進行大鎮壓。季諾維也夫則認為布蘭德勒的來信反映了新 

的決心，拉狄克的行為屬於不服從命令，因為共產國際是由季諾維也夫 

領導的。斯大林支持拉狄克，在和季諾維也夫的通信中對德國的形勢 

表示懷疑，就像他在1920年對所謂的波闌革命時機已經成熟表示懷疑 

一樣。布蘭德勒沒有理會拉狄克的警吿，而是在7月31日公開宣吿， 

德國共產黨人的目的是要「赢得政治權力」。幾天後，他宣佈，「資產階 

級秩序」即將垮台，「內戰」即將開始。w斯大林仍然感到懷疑。儘管在 

1923年的德國，工人階級的數量要遠遠超過1917年的俄國，但斯大林 

在8月7日給季諾維也夫的信中，列舉了 1917年對布爾什維克有利的種 

種具體條件。他強調的不僅是，甚至主要不是，工人對布爾什維主義 

的支持，還有布爾什維克面對的是極度渴望和平的人民和急族奪取地主 

土地的農民。「德國共產黨人現在毫無這些條件。」他指出，「當然，他 

們毗鄰蘇維埃國家，這一點是我們不曾有的，可我們當前又能給予他們 

甚麼呢？如果德國的政權馬上一一比如説——就垮台，而共產黨人接管 

了它，那他們將一敗塗地。這種情況還是『最好的』。最糟的情況是： 

他們將被徹底打垮並被拋到後面去……我認為，應當阻止德國人，而 

不是鼓勵他們。

譯註：《薛聯歷史檔案選编》第2卷，第326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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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分歧無法通過電報解決，於是，斯大林在8月9日讓政治局正 

式要求各個委員結束休假，回來進行面對面的討論。8月12日，從季諾 

維也夫和布哈林那裏傳來肯定的答覆。托洛茨基提出的條件是，中斷 

他的治療時間I■不超過一個星期」。杰

群眾性的罷工席捲德國，參加罷工的工人有300萬，這樣的規模就 

連德國共產黨中的好鬥分子也感到吃驚，結果在倒霉的德國中央政府 

辭職後，取代其位置的是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 

(GustavStresemann)的大聯合政府 > 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在其中。社會民 

主黨中的左派甚至在此之前就進入了圖林根和布蘭德勒的家鄉薩克森的 

地方政府。德國明顯的激進化點燃了季諾維也夫最初的熱情；斯大林 

5H 警吿説，法國和波蘭有可能會對德國的工人政府發動武裝干涉，繼而殃 

及蘇聯。盅8月21日，政治局決定通過地下渠道給德國人送去100萬金 

馬克一這是那個貧窮、荒蕪、仍然飽受饑餓之苦的國家源源不斷地輸 

送金鑛的開始。顼兩天後，政治局進行了緊張激烈的討論，*斯大林在會 

上表示，支持政變，但認為此事應高度保密。「斯大林的觀點是正確的 

—」托洛茨基指出，「不能讓人看出是我們在領導；不僅俄共，就連共 

產國際也不行。」托洛茨基顯得疑慮重重，要求暴動有詳細的計劃，而 

斯大林則豪邁地説道：「或者是德國革命失敗，我們被打倒，或者是革 

命獲得成功，一切順利，從而我們地位得到保障。」這裏可能存在某種 

冷酷的算計：要是德國真的成了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因為記錄表明斯 

大林曾經是不支持德國革命的，那他最後就會像1917年的季諾維也夫 

和加米涅夫一樣。不過，斯大林的轉變也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熱情，不 

像是要刻意證明甚麼。他狂熱地表示，蘇聯需要「一條同德國接壤的邊 

界」，而I■推翻各資產階級邊境國家中的一個」就可以做到這一點。十當

w譯註：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第621T524頁。對於此次會議的時間，作者的説 

法與《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5卷的説法不一致。

t譯註：在此次會議記錄的中詡本中，這一觀點表述如下：I■有一小塊同德國的共同邊界對 

我們很重要，也很必要。應當力求在某一個資產階级缓衝國打開一個窗口，從而形成一個 

通往德國的走廊。」《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2卷，第6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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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切林問蘇聯是打算聯合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這兩個國家還是準備 

在那裏發動起義時，有人大聲喊道，「當然，兩個都要」。决

8月25日，共產國際向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工聯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 

發出呼籲，要他們在「法西斯主義」的威脅面前採取統一行動，結果無 

人響應。而同日，托洛茨基指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副手埃夫拉伊 

姆•斯克良斯基，讓紅軍做好準備，以防協約國發動進攻。盗三天後， 

中央書記魯祖塔克給各省黨委發了一封密碼電報，大意是，在德國即將 

發生革命，估計德國會像蘇俄以前那樣遭到資產階級的武裝干涉。面

揮之不去的恐懼

斯大林知道他的眾多黨羽會竭力維護自己。當他把情況吿訴忠於 

自己的另外兩名中央書記古比雪夫和魯澤塔克的時候，據説他們嘲笑 

了季諾維也夫的陰謀。"2但是，政治局委員們手裏有列寧的明確指 

示，要求調開斯大林，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 512

上，可以找到有力的間接證據，證明斯大林的內心惶恐不安。9月岀版 

的這份雜誌的1923年第9期，刊登了列寧在1917年春天給卡爾賓斯基 

(Karpinsky)和加涅茨基(Ganetsky)的信。正是這些信件被臨時政府的 

警察機關截獲，在1917年7月用來指控列寧是德國間諜因而犯有叛國 

罪。小這種依據警察機關的副本公佈的帶有罪證性質的文件，要是為 

了抹黑列寧而出現在流亡者雜誌上，那還説得過去，但為甚麼會出現在 

蘇聯的雜誌上呢，而且雜誌原本是打算在1923年8月出版的？這有可能 

是個奇怪的巧合。但現在看來，這件事很有可能是斯大林策劃的一他 

掌管列寧的檔案——目的是敗壞列寧的名聲。g果真如此，那這就是一 

種絕望之舉。斯大林究竟是在甚麼時候第一次看到了「伊里奇的信」， 

現在還不清楚。人們以為可以在他的檔案中找到帶有他的鉛筆記號的 

信件抄本，但現在沒有發現這樣的抄本。是誰把信給他看的，是甚麼 

時候，在甚麼情況下，他的反應如何，這些或許永遠都無從知道。不 

過，我們可以猜測，在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1923年8月20日左右返回 

莫斯科的時候，斯大林要求看到那封信。但有可能克魯普斯卡婭並沒 



728 斯大林：權力的悖箫

有把信件的副本給季諾維也夫，而只是讓他看了那封信5這會議斯大林 

更加提心吊膽。

斯大林用了一個比較聰明的、能夠被其他人接受的建議化解了山洞 

會議的攻勢：在組織局——起初建議的是書記處——增加兩名政治局委 

員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作為正式委員，同時增加伊萬•科羅特科夫 

（IvanKorotkov，被提拔到莫斯科的一名地區黨委負責人）和布哈林（排 

在第二位）作為新的候補委員。可想而知，在勞動密集型的組織局，托 

洛茨基和布哈林後來一次會議也沒有參加；季諾維也夫説他參加過一兩 

次。2”

山洞會議的陰謀沒有成功，部分原因在於托洛茨基的表現。布哈 

林後來解釋説：I■從個人來講，我當初是想把那幾個最重要的人物—— 

斯大林 '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聯合成中央的上層……我竭盡全 

力調和黨內的矛盾……季諾維也夫同志猶豫不決，但他很快就開始向 

托洛茨基發起無情的進攻，從而破壞了這個計劃。托洛茨基同志用盡 

辦法去破壞關係。严的確如此，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加 

米涅夫的態度。"7加米涅夫因為會議組織得好，漸漸有了做事幹練' 

講究實際的名聲，但那些對他比較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個積習難改的 

陰謀家。他當時是怎麼想的，現在還無法從文獻中得到證實。他對季 

諾維也夫非常瞭解，但他對季諾維也夫也許並不像季諾維也夫對他那 

513 樣有很高的評價。同樣，加米涅夫認識斯大林的時間也很長，從1900

年代初在梯弗利斯的時候就認識，而且1917年他們是一起從西伯利亞 

的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然後又一起共事的。加米涅夫當然明白，斯 

大林絕對不是甚麼天使——他敏感、表裏不一，是個卑鄙的挑唆者—— 

但加米涅夫顯然沒把斯大林看得特別危險，要不然，他就會參與到反 

對斯大林的行動中。這就説明，至少在1923年的時候，後期那個怪物 

一般的斯大林尚不存在，或者説，對於某些和他一起共事而且關係非 

常密切的人來説，還看不出來。相反，加米涅夫似乎認為可以控制住 

斯大林。他吿訴奧爾忠尼啟則，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的不滿是誇大其 

詞。2仙加米涅夫對於斯大林作為總書記所肩負的重擔可能還是很理解 

的。1923年7月6日，蘇聯憲法草案在大克里姆林宮象徵性地獲得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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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通過——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被撤銷，因此斯大林 

不再擔任正式的政府職務一但蘇聯的組織結構仍然有待落實，而斯 

大林在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249不管加米涅夫究竟有甚麼算計或誤判， 

他站在斯大林一邊都是經過慎重考慮的，這對那位總書記政治生命的延 

續來説是至關重要的。

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看錯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又看錯了斯大林， 

但季諾維也夫的行為最讓人不可思議。所有人都明白，季諾維也夫野 

心勃勃，想成為一號人物。加而且在1923年那個夏天，克魯普斯卡婭 

曾交給他一封列寧的信，信裏建議他們把斯大林調開。但季諾維也夫 

對此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有了改變歷史進程的機會，但沒抓住。當 

然，李可夫、加里寧、托姆斯基還有莫洛托夫的意見也要考慮，但就連 

跟調離沒甚麼關係的建議，加米涅夫都是站在斯大林一邊，這讓季諾維 

也夫十分意外。而且，對於季諾維也夫通過布哈林做出的尚屬初步的 

試探，托洛茨基抱着一貫的孤高態度。儘管如此，季諾維也夫本來仍 

然可以要求執行列寧的遺囑，強行提出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中樞位置上 

調開這一問題。他本可以要求召開中央全會、甚至黨的特別代表大會 

來討論這個問題。可他非但沒有那樣，反而召開了山洞會議，然後在 

布哈林寫給斯大林的幾封信上簽署自己的名字，再然後甚至都沒把那幾 

封信發出去。斯大林的性格到最後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季諾維也夫卻 

沒能按照他自己露骨的野心行事，强行提岀把斯大林調開的問題，這可 

以説是在列寧不可逆轉地退場之後，一個政治局委員後果最嚴重的作為 514

（或不作為），甚至比加米涅夫躊躇於僅僅想要約朿斯大林的某些權力還 

嚴重。

克魯普斯卡婭在1923年夏天策劃的〈伊里奇關於〔總）書記的信〉， 

到頭來沒能扭轉局面。但是對於斯大林來説，這事沒有完。他可能擔 

心季諾維也夫會再次利用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也許會把它透露給中央 

委員會，也許還不止那樣。難道托洛茨基不會也參與進來？加米涅夫 

能支持多久呢？對於布哈林在山洞陰謀中的突出作用怎麼辦？不過，斯 

大林最擔心的還是列寧，雖然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現在既不能説也不 

能寫。在莫斯科郊外的哥爾克，他坐在進口的輪椅上，被人推着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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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裏散步，一邊用自己的左手勉強寫出幾個詞（「媽媽」、「爸爸」），- 

邊聽克魯普斯卡婭像對幼兒一樣給他讀書。251列寧再也不會重返公共 

生活了。但是，一些據説是由他口授的文件，在口授出來幾個月後， 

被陸陸續績地拿了出來。斯大林可以通過奧格伯烏，以安全為由，密 

切監視進出哥爾克的情況，但他控制不了克魯普斯卡婭，所以他沒有辦 

法確定還會不會有其他據説是「伊里奇」指示的文件被拿出來。最後， 

斯大林似乎是在8月底動身去了基斯洛沃茨克。&但讓人好奇的是，有 

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頂，那會是一種甚麼樣的「度假」呢。不管怎麼 

説，這種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喘息期是短暫的，因為到9月的第三週，他 

就要到首都出席會議了。

羞辱

1923年9月，莫斯科陷入革命的狂熱。布蘭德勒8月底就來了，到 

9月中旬其他德國共產黨人到來的時候，他們發現這座城市到處都是旗 

幟，宣吿I■德國的十月革命」即將到來，而工廠則召開會議，討論蘇聯 

工人該如何為德國工人提供幫助。况但德共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分裂成左、中、右三派，所以布蘭德勒懇求要麼由季諾維也夫，要麼 

由托洛茨基領導暴動。同年9月，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保加利亞爆發 

起義，目標是推翻原本也是剛剛因政變上台的政府。在起義遭到鎮壓 

後，保加利亞維護秩序的力量開始瘋狂報復，殺害了2,000名共產黨積 

515 極分子和農民運動成員，但這絲毫沒有放慢德國計劃的步伐。254季諾 

維也夫希望在德國取得突破，以洗刷1917年十月革命中反對奪權的污 

點。斯大林不甘落後。I■德國即將到來的革命是當今最重要的世界性事 

件，」9月20B .他在答覆德共喉舌《紅旗報》編輯的約稿時寫道，「革 

命如能在德國取得勝利，那對於歐美無產階級來説將比六年前俄國革命 

的勝利意義更加重大。毫無疑問，德國無產階級的勝利會把世界革命 

的中心從莫斯科轉移到柏林。」&

政治局的或者説政治局德國委員會的會議從9月21日一直開到23 

日。加一項關鍵的議程是如何對待德國社會民主黨。斯大林認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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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同意成為共產黨的小夥伴，那麼，同他們合作是有幫助的；要 

是他們拒絕，那就更好，因為這會讓他們在德國工人面前暴露出社會 

民主黨的真面目。颂就在這些會議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秘 

書阿韋利•葉努基澤正式批准了蘇聯國徽的設計圖案：旭日照耀下的 

地球上，有錘子和錄刀，還有用六種文字（俄文、烏克蘭文、白俄羅斯 

文、格魯吉亞文、阿塞拜疆文、亞美尼亞文）寫成的「全世界無產者， 

聯合起來！」颂季諾維也夫詳細説明了建立歐洲工農共和國聯邦的可能 

性。而托洛茨基在《真理報＞±（1923年9月23日）發表文章，總結了法 

國和俄國革命中的革命策略——他打算用這些去指導德共的軍事力量。 

柏林用德文轉載了這篇文章。現在還不清楚文章對於德共的組織者們 

起了甚麼作用，但卻引起了德國駐莫斯科大使的正式抗議。旳處於狂 

熱狀態的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一起，整夜整夜地守在後者位於茲納緬 

卡街23號的陸軍人民委員部辦公室，向紅軍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 

提出各種與德國有關的行動問題。261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波蘭共產黨 

代表大會上，布蘭德勒吹嘘説德共有超過35萬黨員，能把20萬武裝工 

人、可供應15個師（每個師5,000人）的武器和330個敵後游擊小組投入 

戰場一這些數字是為了鼓舞人的，或者説是為了哄人的。262

9月23至25日在大克里姆林宮召開了中央全會，與會者有52人。 516

會議開始那天有兩個報吿，一個是季諾維也夫關於國際形勢的，和德 

國有關；另一個是政府第一副主席李可夫關於國防和建立特別儲備金 

的。頌全會把德國政變的日期定在11月9日，即德皇退位和「資產階 

級」革命（即成立共和國）的週年紀念日疽64古比雪夫的報吿談的是改 

變托洛茨基領導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人員構成。換句話説，全會非 

但沒有討論列寧明確要求解除斯大林職務的問題，沒有討論〈伊里奇關 

於〔總〕書記的信〉，托洛茨基還被打了伏擊，在沒有徵求他意見的情況 

下，就提出一個方案，要用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黨羽去 

擴充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茨基宣佈，他打算辭去自己擔任的所有職 

務，包括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還請求把自己作為一名「革命戰士」 

派到國外，在計劃發動的政變中給德共提供幫助。如當一位來自彼得 

格勒的與會者 ' 被稱作尼古拉,科馬，羅夫（Nikolai Komarov）的費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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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索比諾夫（FyodorSobinov） 他父親是個貧苦的農民5而他本人 

以前是工廠工人一突然問托洛茨基為何「如此做作」的時候，托洛茨基 

爆發了。他跳了起來，説道，I■請你們把我從這種丢人把戲的演員名單 

中劃掉」，然後就跺着腳走出去，還想摔一下門，但那扇巨大的鑄鐵門 

不太適合作宣洩感情的摔門之用，他只能讓門慢慢關上，因而在不經意 

間顯露了自己的無能。如

不管是有意的還是趕巧了，總之，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 

羞辱了托洛茨基。

有幾個人被派到托洛茨基在附近的住處，想勸他回來，但他拒絕 

了。於是全會繼續進行，並正式譴責了他的行為。267會議備忘錄還強 

綢：「把摘要立即送給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全會經過表 

決，給革命軍事委員會增加幾名中央委員。268這是不顧托洛茨基的反 

對，第二次改變委員會的人員構成；第一次是列寧決定的，是在1919 

年3月，那次也使得托洛茨基突然宣佈辭職。那時候，他的辭職沒有被 

接受，列寧安撫了他的情緒。這一次，托洛茨基的辭職也沒有得到批 

准，但卻沒有列寧來平息事態和平衡各人之間的關係。

517 直到現在，政治局的另外三名高級成員才開始作為三駕馬車，步調

一致地行動起來。在隨後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托洛茨基和季諾 

維也夫吵了起來，後者脱口而出：「沒看岀來你在箍子Tobruch）裏嗎？ 

……你的把戲不管用了，你是少數，你是一個人。」從此以後，每到要 

召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偷偷地到書記處斯大 

林那裏，預先安排好議題，他們的三方秘密聚會獲得了「箍子」這個暗 

中流行的稱呼。而托洛茨基被身邊的這個箍子激怒了。

左派反對派

新經濟政策下市場交易勉勉強強的合法化，對於緩解工人的赤貧 

一政權正是以他們的名義統治的一沒有任何作用。工業被改組為巨 

型的托拉斯（金屬加工、紡織），那些被認為最重要的企業，所謂「制 

高點J，都被置於國家的保護下，可這沒能阻止許多工廠的倒閉或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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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有時就出租給從前擁有它們的資本家。多餘的工人要被解僱，那 

些沒被解僱的工人，工資要和舊政權統治時一樣，同產量掛鈎。與 

此同時，工程師和I■專家」則享有明顯的特權，也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 

革命一樣。「專家生活得更好，得到的報酬更高，他發號施令；專家是 

外人，十月革命不是專家發動的」，工會負責人米哈伊爾•托姆斯基 

在總結工人的看法時解釋説。271當有人説國家現在很窮的時候，工人 

們厲聲説，當官的該去城裏的餐館看看，那裏面的黨的頭頭們可不像 

是在體驗貧窮。2”從1923年春天開始，這種危險的局勢終於在幾個最 

大的工廠引發了罷工浪潮，並一直持續到秋天。”3蘇聯和英國的情報 

機關分別指出，在戰爭臨近和蘇維埃政權垮台這兩種充滿希望的傳言 

之間存在聯繫。”4奧格伯烏進行了大逮捕，但是根據送給黨的總部的 

秘密報吿，工人們為了解救自己的同志，往往會再次罷工。情況同喀 

琅施塔得暴動時一様：只有狂熱分子（「特種部隊」）才會狠狠地打擊無 

產者。275

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機器試圖為工人的騷亂辯白，説無産階級已經被

婦女和從農村來的新人「稀釋」了 ；或者乾脆詭辯。「現在，工人政黨雖 518

然有幾個，但無產階級政黨只有一個」，1923年，在紀念建黨25週年的 

黨史系列演講中，季諾維也夫言之鑿鑿地説。他還表示，「一個政黨從 

其人員構成來説可能是工人的政黨，但是從方向、綱領和政策來説，卻 

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2怀換句話説，這個政權的「無產階級」甚至都不 

再是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學意義的存在，而完全是意識形態的產物。

秘密警察竭力查禁獨立工會和非共產黨的工人團體，但是在這個唯 

一的政黨的內部，圍繞托洛茨基卻出現了一個表面上的另類選擇，人稱 

「左派反對派」。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開始要求「黨內民主」，指責（■黨 

的機關憑藉書記選拔〔任命〕這種手段，將官僚化發展到前所未聞的程 

度」，指責「非常质泛的工作人員階層已被製造出來，這些人一進入黨 

的政府機關，就立刻完全放棄了他們自己對黨的意見，至少是不再公開 

表逹自己對黨的意見」。277當然，毫不奇怪，布爾什維克對私有財產和 

法治的攻擊並沒有造就出一個靈活、高效、反應迅速的行政機關。不 

可能指望黨的官員一方面用就地處決的方式進行無情的階級戰爭，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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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又為某種希臘式的城邦讓路。不負責任的官僚統治、政治恐嚇和 

無法控制的假公濟私，是托洛茨基自己所信奉的共產主義的必然結果。 

此外，就在他反對官僚主義I■退化」的同時，他也在建議成立一個由各 

種專家組成的超級官僚機構（最好由他來領導），以便對經濟進行「計 

劃」。左派反對派的建設性綱領幾乎沒有給罷工的勞動人民帶來甚麼希 

望。1917年秋天，托洛茨基的表現就像是政治魔法師，能把哪怕是最 

艱深的思想變得讓勞動者易於接受，能把龐大的人群引向癲狂，對他主 

張的立埸立下神聖的誓言，但是在1923年秋天，他在寫作中關心的不 

是真正的工人及其家人的困境，不是他們需要工作或住房，而是抽象地 

談論「危機」。拖欠工資和為認購國債而強行扣除工資，特別適合於民 

粹主義者的訴求，但托洛茨基沒有盡力去煽動他們。

但托洛茨基的批評對機關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1923年10月12 

日，也就是在托洛茨基給中央委員會遞交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件之後 

僅僅過了四天，莫洛托夫就給所有黨組織下發了一則秘密通吿，列舉 

519 了「豪華」住所、「養有比賽及騎乘用馬的馬場」、「在飯店大吃大喝」等

現象。「交給中央處理的一系列事實表明，無論是中央還是各省黨組織 

……都養着與工作需要無關的汽車隊和馬車隊，」通吿寫道，「我們注 

意到，經常有一些特別列車被派往南方的度假勝地，目的只是為了送一 

名乘客……用國家的錢，派出整趟的貨運列車將汽車運往南方的度假 

勝地。」圳機關收到大量的報吿，反映官員酗酒、貪權和盜竊，那些官 

員就像行話説的「脱離了群眾」一除非是他們想要掠奪群眾。279

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向三駕馬車主動挑起公開的爭論，但內容 

非常狹隘一它由憤怒的論戰組成，主要關於在用階級的方法（而不 

是人類普遍情感）討論現代社會的複雜性時，一個處於壟斷地位的黨 

應該採取何種程序。颂在黨外群眾看來，左派反對派不但綱領缺乏新 

意，政權的組織結構也讓它非常吃虧。布爾什維主義自身無非是一個 

派別，一個少數派。早在1903年，它就脱離岀來並自稱多數派（布爾什 

維克），而把自己的對手稱為少數派（孟什維克），但是，自從黨的第十 

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有關黨的統一的決議後，意見相似的黨員要想批評 

政權的政策，就必須冒着被開除的風險。所謂的「四十六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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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四十六人」是一群身份各異的政策批評者——想要扭轉局勢，要求黨的 

中央機關的「派別制度應該由同志團結和黨內民主制度來取而代之」亠恥 

托洛茨基和他那幾名身居高位的支持者都沒有在聲明上簽名。但三駕 

馬車仍然發動黨的機構，譴責該文件以及托洛茨基本人的信件是非法的 

派別活動。282可政權的失敗已是昭然若揭，結果在莫斯科基層黨組織 

的會議上，對左派反對派的決議進行了投票，以示抗議。斯大林的高 

級助手納扎列江把獲勝方的計票結果扔進了垃圾堆，並在《真理報》上 

公怖了虛假的投票結果。但納扎列江的助手覺得良心不安，吐露了真 

相。兩人後來都被調出中央機關，但做了手腳的投票結果卻沒能改正 

過來。283批判托洛茨基的鬥爭令黨對自身原則的背離更快地實現了制 

度化。284當法國和波蘭共產黨抗議對托洛茨基的污蔑時，斯大林讓人 520

指控托洛茨基，説他企圖分裂共產國際。法國人此舉的主要倡議者' 

人稱「蘇瓦林」(Souvarine)的波里斯•利夫希茨(Boris Lifschitz)後來寫 

了一本優秀的斯大林傳記詭責他。286

交鋒

個性倨傲的托洛茨基沒能分化自己的對手，反倒讓他們聯合起 

來。287他天性孤高，即便在事後也對這樣的後果渾然不覺。就像他後 

來回憶時説的，他之所以拒絕與統治集團中的其他人交往，是因為I■不 

願勉強自己做這種無聊的事情。到彼此的家中拜訪、兢兢業業地觀看 

芭蕾舞演出、缺席者要被撕成碎片的酒會，這些對我來説毫無吸引力 

……正因為如此，我一出現，許多原本湊在一起的談話就會停下來」。測 

不過，托洛茨基有時候倒是很拼命。2的但他的身體受不了。就像他後 

來講的，1923年10月的一個星期天，在莫斯科北面特維爾省的沼澤地 

裏，為了捕到大雁、白腰杓祜、半蹊滴和野鴨子，他跳進冰冷的深水， 

結果到了車裏身體還沒有暖過來，出現了流感症狀。*總而言之，他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5卷，第5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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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發燒了，而且醫生讓他臥床休息。考慮到這一情況，在加米沮 

夫的建議下，10月16日的政治局會議是在克里姆林宮騎兵大樓托洛茨 

基住處的書房裏召開的。命令中央監察委員會立刻調查托洛茨基「派別 

活動J的正是這次會議。據這位陸軍人民委員的妻子説，他「走出書房 

時渾身濕透了，脱了衣服就睡了。他的床單和衣服都得弄乾，就好像 

他淋了暴雨一樣」。291

托洛茨基在發燒的同時還要承受政治上的攻擊，而恰好在這個時候 

出了一件怪事。1923年10月18日，列寧出現在他已經五個月沒來過的 

克里姆林宮。&事情是這樣的：那天傍晚，列寧在哥爾克像往常一樣 

用餐之後，讓人用輪椅把他推到車庫，穿着矯正鞋爬進了那輛「銀魅」， 

堅決表示一從他的舉動來看——他要去莫斯科。工作人員勸他換了一 

輛封閉的車子，於是，大約在下午4點，他和克魯普斯卡婭、瑪麗亞以 

及幾名護理人員一起出發了，而其他人，包括他的幾名醫生一奧西波 

521 夫教授、羅扎諾夫教授(V N. Rozanov)、普利奧羅夫教授——和一隊衞

兵，也坐上了隨行車輛。一到帝國參政院，列寧就把自己在克里姆林 

宮的住處看了一遍，還用了茶和晚飯。夜裏他住下了。1。月19日，他 

看了看自己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從圖書室取了幾本書(三卷本的黑 

格爾，還有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他堅決要求讓人推着自己在克里姆林 

宮的院子裏轉一轉一在那裏，人們當然認出了他一旦驟降的大雨讓 

他只能坐車在莫斯科市中心到處看看，包括去全俄農業和手工業展覽會 

參觀，展覽會很快就要結束了，列寧已經通過報紙饒有興趣地瞭解過情 

況，但因為下着大雨，此時他只能透過車窗來看了。到了傍晚，他感 

覺疲憊，同意返回哥爾克。2W「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到來的消息傳遍了 

克里姆林宮，人們正在從所有的門窗向外張望」，列寧的司機回憶説。出 

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因為奧格伯烏的渠道肯定已經把列寧的活動報吿 

了黨的書記處。再者，列寧的司機們也要向特別車隊的負責人報吿， 

而後者主要就是給斯大林開車的。作為陸軍人民委員的托洛茨基會從 

克里姆林宮衞戍部隊和莫斯科軍區得到消息。然而奇怪的是，從所有 

的記述來看，列寧並沒有同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 

或領導層的其他任何人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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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和19日（星期四和星期五），列寧辦公室和住處旁遂通常 

用來召開政治局會議和人民委員會會議的地方實際上是空着的。列寧 

是不是希望趕上開會的時候現在還不得而知。「他〔列寧〕此行是不是想 

見哪個同志呢？ J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後來在回憶時寫道，「我想不 

是。我的判斷是基於這様一個事實，即在此行之前不久，當時他想要 

甚麼東西，結果，不管我們如何絞盡腦汁也弄不明白他想要甚麼，我問 

他，是不是想見哪個同志。我説了幾個名字，但他痛苦地搖了搖頭—— 

他根本沒有理由見他們，因為他已經被剝奪了工作的機會。」必就算那 

樣，一些材料稱，當哥爾克開來的、載着列寧的小汽車剛剛能夠看到莫 

斯科金色穹頂的天際線時，他興奮地用手指着一這個手勢此時人們 

都熟悉，意思是説：「是它，是它，是它，是……它！」泌列寧在莫斯 

科的整個過程都非常亢奮，回到哥爾克後就明顯變得悲傷了。他此行 

似乎是實現了一個存在已久的願望，是為了再看一眼莫斯科。後來他 

再也沒有踏入過克里姆林宮。

如果列寧是在尋找布爾什維克的「權力陰謀」，那他並沒有找到， 522

因為10月18日那天，政治局雖然開了會，但卻陰差陽錯，是在騎兵大 

樓正在發燒的托洛茨基的住處召開的，那裏和列寧在參政院的住處不是 

同一棟樓。（還有，在列寧從哥爾克到來之前，會議可能已經結朿。）會 

議討論的內容是，急需把粗食運往德國一因為計劃中的共產黨政變 

可能會引發內戰一以及德國的幾個鄰國有可能採取的行動。「我認為 

最好不要去試探波関人，而是去試探拉脱維亞人一拉脱維亞人可以 

被嚇住，可以被控制等等」，會議期間，斯大林在一張紙上寫道。「對波 

斷人那樣不行。必須把波蘭人孤立起來，我們將不得不同他們戰鬥。

從他們那裏，我們永遠探聽不到甚麼，只會暴謡我們的底牌……波蘭 

人耍孤立。拉脱維亞人要收買（和恐嚇）。羅馬尼亞人要收買。但是對 

波蘭人，我們要等一等。」”對斯大林而言，德國那樣的革命，抛開其 

他不談，還可以成為一種手段，用以對付那些曾經完全或部分屬於沙俄 

的新獨立的國家。

10月19日，當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院子裏散步而托洛茨基待在騎 

兵大樓沒有出來的時候，政治局在一篇主要是出自斯大林之手的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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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文章由沃茲德維任卡街的書記處打印並分發——以集體的名義 

答覆了托洛茨基致中央的批評信。I■如果我們黨不能迫使托洛茨基同志 

放棄他在1923年10月8日的『信件兼提綱』中所犯的那些可怕的錯羨 ， 

那不但是俄國共產黨，蘇聯和德國革命也會蒙受巨大損失」，政治局间 

應説。况政治局（在托洛茨基的住處）又安排了一次會議，同時準備在 

10月25至27日召開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在10月 

25日會議開始的那天晚上，托洛茨基緊接着斯大林的報吿作了45分鐘 

的發言。所謂的聯席全會有點像是斯大林的又一個伎倆，是想多增加 

一些來自機關的忠誠分子。他做的手腳不止這個。他不僅邀請了現在 

懲罰性的（而不是主持公道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人員，還邀請了十個 

主要「工業部門」的黨組織代表。那些代表實際上都是各省的黨組織負 

責人，都是斯大林的組織局任命的。與此同時，在「四十六人聲明」的 

523 簽署者當中，獲准參會的只有12人，而且只是在第二天。2"第二天是 

用來討論的，高潮出現在總結發言的時候，先是托洛茨基（晚上以33 

至11:25），然後是斯大林（晚上11:25至凌晨12:10）。斯大林讓政治局負 

責記錄的秘書飽里斯•巴扎諾夫偷偷整理了發言摘要，因為他預計要 

用摘要去對付托洛茨基。300

這是在列寧缺席的情況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黨的論壇上首次正 

面交鋒，那些在場的人必須明白其中的利害。

作為進攻方，托洛茨基承認，由於自己在兩年前工會問題的爭論中 

扮演的角色，他被指控為屢教不改的慣犯，但他也指責説，現在，「政 

治局裏還有一個政治局，中央委員會裏還有一個中央，所以實際上在討 

論該問題時，我被排斥在外……因此我只剩下這一條路」。在試圖解釋 

那件看似令人費解的事情，即他先前為甚麼拒絕列寧的要求、不肯擔任 

政府副首長時，他透露説，1917年他就謝絕了列寧的要求，沒有擔任 

內務人民委員。「事實是，同志們，關於我的工作，有一個個人因素， 

雖然在我的個人生活和我的日常生活中不起甚麼作用，但在政治上卻影 

響很大，J他説道，「這就是我的猶太人出身……我堅決拒絕了他的建 

議，理由和以前一樣，就是我們不能讓敵人有機會説我們的國家正在被 

猶太人統治。J30,不久前，當列寧建議托洛茨基做他的政府副首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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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説，他基於同様的理由拒絕了。這些話很難讓人相信。托洛 

茨基當時接受了政府中的其他幾個高級職務。

在全會的發言中，托洛茨基承認，他和列寧在經濟政策上存在分 

歧，兩人的關係也因此而變得緊張了。但他再次強調，黨應該抓思想 

工作和黨組織生活，經濟應該交給經濟領域的專家去管理。「如果解除 

我的其他工作，安排我到國家計割委員會去，我是不會反對的。」他 

説，「國家計劃委員會是我們極其重要的部門」，但目前的制度結構不適 

合他。「我回到下面的問題：『如果不對這個委員會進行改組，我在人民 

委員會裏怎麼辦？』」他聲稱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容不得懒散和馬虎」。 

最後，托洛茨基懇求與會者不要認責他搞派別活動。「同志們……請試 

着想一想並理解我的處境。我曾處於非常悲慘的境地」——黨的報刊和 

流言蜚語指責他反列寧，指責他製造了「托洛茨基主義」；其他人背着他 524

開會，他被圈在一個箍子中：「我必須突圍。」通

斯大林在發言中表現得不屑一戚。「難道有誰反對改組國家計劃委 

員會嗎？」他説，「制定一個必須改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行動綱領是可 

笑的……你們不去幫助討論這些嚴重問題，卻糾纏不休地要制定行動 

綱領。在反對派的所有發言中我沒有聽到一條具體建議。」對於他們明 

確要求的黨內民主，他回答説：「中央正在執行代表大會的決議」。他 

逮説：「民主派們，請吿訴代表大會，這種使黨免受新經濟政策影響的 

做法是不必要的。讓我們看看代表大會會不會答應你們」。至於有與會 

者抱怨的「沒有討論」，斯大林把他比作「契訶夫筆下的女性，『給我空 

氣』。•有些時候，問題不是出在討論上」。他還厚着臉皮説，「從未發 

生過有人向中央建議就某個問題進行爭辯而遭中央拒絕的情況」。他指 

責四十六人集團和托洛茨基沒有通過合適的黨內途徑，就將其指控中央 

I•錯誤」的聲明直接向黨員呼瓠。斯大林斷言：「現在中央進行爭論是非 

常危險的。無論是農民，還是工人都會對我們失去信任，敵人會把這 

看做是我們的軟弱。1921年我們經歷過這樣的爭論。當時我們遭到巨

-采註：《契訶夫獨幕劇集〉（李健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第135頁。這是〈結婚〉中 

史麥由金娜的一句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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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損失……當時是托洛茨基挑起爭論，他拒不執行列寧關於在代表大 

會工會委員會中解決問題的建議……托洛茨基再次採取行動，造成了 

使我們面臨分裂威脅的氣氛。」酔實際上, 1921年 > 列寧是有意挑動托 

洛茨基進行公開爭論的，而現在，1923年，托洛茨基沒有向廣大黨員 

呼顒一沒有這樣做的可能性，因為斯大林控制了黨的報刊。

斯大林發言後，沒有允許別人反駁。雖然托洛茨基對於自己為甚 

麼會拒絕擔任列寧的副手、為甚麼會繼續執迷於計劃手段作了冠冕堂皇 

的解釋，可他並未訴諸赤裸裸的謊言。斯大林急於編造虛假的理由， 

但表現得心浮氣躁，像個有知識的流氓。當然，機會已經準備好了 ： 

在對譴責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的派別活動及分裂活動的長篇決議進 

行表決時，記錄表明，贊成的有102票，棄權的有10票，反對的只有2 

票。違背黨的原則的是，一些並非中央委員的人一一斯大林邀請的十個 

525 主要「工業部門」黨組織的20名代表——也被允許參加表決。州這樣的 

小動作是心虛的標誌。至於暗中記錄下來的有關此次與托洛茨基交鋒 

的文字整理稿 > 斯大林根本沒用上。

斯大林的另外一個主要的對手是克魯普斯卡婭，她也參加了此次 

「聯席」全會，並在10月31日送給季諾維也夫一封措辭強烈的責備信。 

她在表決時和大多數人一起反對托洛茨基，但現在，她又在私下裏堅決 

認為，托洛茨基不是唯一應該對黨內分裂負責的人，工人們雖然不知道 

黨內發生了甚麼，但將來他們「要嚴厲審判的不只是托洛茨基，還有我 

們」。「這個時刻關係重大，不能製造分裂，不能讓托洛茨基在心理上拒 

絕工作。」她批評了I■過激的語言」以及I■私人的爭吵和鬥嘴」，而她尤其 

不滿的是［■濫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名義……提到伊里奇的時候都是 

沒有必要的、不真誠的……他們只是做做樣子」。對於有人暗示説托洛 

茨基寫給黨內機構的信誇大了列寧的病情，她似乎特別憤怒（「我該大 

聲地説這是撒謊」）。她提醒季諾維也夫，列寧在口授文件中警吿過有 

可能因為斯大林而造成分裂。押然而，克魯普斯卡婭作為唯一有資格

,譯註：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送编》第2卷，第332-342頁。作者引用的托洛茨基的發言與會 

議記錄中譯本的內容稍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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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建列寧心願的人，在全會上對此卻變字未提，而要是在全會上説出 

來，那會產生重要的影辔。她指望季諾維也夫，但季諾維也夫醉心於 

世界革命，完全沒有把約束斯大林的權力放在心上。

奧格伯烏和共產國際向徳國派去了大批特工並資助了大虽金錢，還 

和外交人民委員部密切合作，得到契切林的批准，借用它的密碼和外交 

郵袋。3%但布蘭德勒吹嘘的德共掌握的龐大武裝現在已真相大白：派 

駐德國的共產國際特工、匈牙利人拉科西•馬加什(生於1892年)向莫 

斯科報吿説，統治勢力與共產黨武裝人員的比例是20 : 1。與布蘭德勒 

之前吹嘘的相反，薩克森只有800支步槍，而不是20萬支。知應該購 

買並儲備武器的共產國際特工 > 要麼是沒能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要 

麼是盜用了經費。但最嚴重的缺陷在於，1,400個地方性的工會委員會 

中只有200個，70,000個工廠委員會中只有5,000個是由德共佔據多數 

的。3°8德國工人絕大多數都是社會民主黨成員。實際上，1923年秋天 

在德國有兩起共產黨陰謀：一起是針對德國政府，一起是針對德國社會 

民主黨。為了分裂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抹黑他們中的左派，進而把整個 526 

革命空間留給共產黨，斯大林曾經建議，成立一個純粹策略性的、反對 

德國右翼勢力的「統一戰線」。就像共產黨發現並向莫斯科報吿的，德 

國社會民主黨在秘密組建戰鬥隊以防備共產黨人發動進攻的同時，還發 

佈秘密通吿，要求只有在迫不得已要反對右翼勢力的情況下才可以和德 

共合作。询斯大林假的「統一戰線」，非但沒能像他預計的那樣抹黑工 

人眼中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反而徹底暴露了德國共產黨。

缺少武器、德共的準備不足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冷眼，促使現場的蘇 

聯人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起義。「我記得很清楚，〔1923〕10月22日晚上， 

在柳克斯飯店我們的住處，奧托〔•庫西寧〕、〔奧西普•〕皮亞特尼茨 

基(Osip Pyatnitsky)和〔德米特里•)馬努伊爾斯基(Dmitry Manuilsky)在 

等候柏林通知革命爆發的電報，」庫西寧的妻子艾諾(Aino Kuusinen)回 

憶説一她是受共產國際掩護的眾多蘇聯軍事情報官之一，「他們抽着 

煙，喝着咖啡，在奥托的書房待了幾個小時。當時有一條電話線路， 

可以直通列寧在哥爾克的病床，這條電話線路通宵都保持暢通：列寧不 

能説話，只能冒出幾個音節，但他的思維是完全敏捷的。」柏林沒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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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三人在黎明時散去，「共產國際的幾位領導人非常，值怒和沮喪，迫 

不及待地想要查清楚哪裏出了差錯，還有，是誰的錯。」3"可是，在德 

國的第二大城市漢堡，300名共產黨人在1923年10月23至25日自行發 

動了起義。他們襲擊警察局並缴獲了大量的武器，但在後來被援兵鎮 

壓了 ；打死的估計有90人，受傷的有幾百人。"2在莫斯科，政治局對 

起義延期和起義者遭到屠殺深感震驚。皿在德國，蘇聯特工對國內造成 

分裂的反托洛茨基政治鬥爭深感震驚，並威脅説要放棄他們在德國的工 

作。3“斯大林想要弄明白發生了甚麼。「要是伊里奇在德國，他會説： 

『我想，革命的主要敵人是社會民主黨人，尤其是他們的左派。』」，他 

給在柏林的蘇聯特工小組寫道(1923年11月8日)。m就在第二天，不 

知所措的他又推翻了自己原先的想法，認為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在許多 

方面是正確的」：德共沒有工人的支持，想要奪權就會失敗。3”然而， 

527 遭遇慘敗的政治集團不只是共產黨。11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加上

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 '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以及一個 

中隊的褐衫軍，在朝着慕尼黑的市民啤酒館進軍° 3,7

布爾什維克政權正在把國家和自身扼殺在文牘和官僚作風之中。 

它不顧貧困大肆侵佔財物，敵視但又依賴市場，不但懼怕農民的政治傾 

向，也懼怕工人的政治傾向。然而，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下，斯大林正 

在建立個人的專政。他的生活就是提綱和反提綱，編寫和傳達會議備 

忘錄，組織局緊張乏味的人事工作，審閲奧格伯烏、軍隊、外交使館' 

報紙記者轉交的和關於它們的檢舉材料及秘密報告。他對成立蘇聯的 

貢獻無人能及。用計謀迫使人口眾多的東部穆斯林共產黨人聽從命令 

的是他。為列寧惹人反感的新經濟政策辯護的是他。客觀地説，就日 

常的管理而言，對於共產黨的事業，沒有人比他更重要，而斯大林自己 

多半也這麼認為。可是在這幾年，要求解除其職務的一紙文件對他的 

權力構成了嚴重威脅。沃洛季切娃和福季耶娃在斯大林死後寫的回憶 

錄——原因顯而易見一含了許多不太可信或完全不可能的細節。列 

寧的幾個醫生也從未説清楚口授文件的由來。3位從有關記錄來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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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普斯卡婭從來沒有公開解釋過口授文件產生的具體情況。莫洛托夫 

後來回憶説：「克魯普斯卡婭非常憎惡斯大林。但斯大林也憎惡她，因 

為列寧在趙囑上的簽名據説是在克魯普斯卡婭的影響下添上去的。或 

者説，斯大林相信是這樣。」川這是個奇怪的説法，囚為口授文件沒有 

列寧的簽名，但這説明斯大林相信口授文件的內容，甚至口授文件的存 

在本身，同克魯普斯卡婭有關。

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同那份關鍵的口授文件似乎沒有任何直接 

的關係，但她在哥哥生病期間幾乎天天去看他，而且她提到，列寧感到 

不安的有兩件事，都和斯大林有關。一件事是在1921年，當時孟什維 

克領導人尤利•馬爾托夫病了，列寧要求給馬爾托夫撥付治療經費， 

斯大林沒有執行。另一件是1922年的格魯吉亞事件，其影響要大得 528

多。「一天早上，斯大林把我叫到列寧的辦公室，」她在幾年後解釋説， 

I■他的表情非常沮喪和難過。『我一夜沒睡，』他對我説，『伊里奇把我當 

甚麼人了，他怎樣對我的！好像我是叛徒似的。我全心全意地愛他。 

哪天把這吿訴他。』」烏里揚諾夫娜回憶説，她「對斯大林感到抱歉。在 

我看來他是真的覺得受了委屈」。斯大林的巨大權力受到了威脅。烏里 

揚諾夫娜向她的哥哥轉達了斯大林的口信，説他愛他，但她回憶説，列 

寧對此反應冷淡。烏里揚諾夫娜接着吿訴她的哥哥説，「不管怎樣，斯 

大林很聰明」，這議列寧不高興了，説，「他一點也不聰明」。烏里揚諾 

夫娜還説，這話不是氣話，而是就事論事，據她所知，是她哥哥一貫的 

看法一這話的殺傷力太大了。她還説一她是想緩和一下，結果帶來 

了更沉重的打擊一列寧「從實用的角度看重斯大林」。這話聽起來肯定 

很扎心。烏里揚諾夫娜稱讃斯大林的奉獻精神和勤奮，可結論卻是， 

列寧想過要約朿斯大林的怪脾氣，而這就是他為甚麼會要求解除斯大林 

總書記職務的原因。320

烏里揚諾夫娜決不是斯大林的對頭，她既沒有證明口授文件的作者 

是她的哥哥，也沒有證明口授文件產生的準確日期，她只是證明，口授 

文件反映了列寧的某些看法。同様能夠説明問題的是，作為畢生忠於和 

崇拜斯大林的人，莫洛托夫認為口授文件中的批評是合理的。「我認為 

列寧對斯大林的評價是正確的，」莫洛托夫回憶説，「列寧剛剛去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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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自己就在政治局的會議上説過。我想斯大林記得這件事恬，因為 

在列审去世後，我們曽經到季諾維也夫在克里姆林宮的家中討論過朋 

即間题，大概有五個人，包括斯大林和我。當畤我説，我認為列寧對 

斯大林的所冇評债都是對的。斯大林當然不喜歡這樣説。不過，我們仍 

然保持了多年的親密關係。我想，他之所以欣賞我，是因為我對有些事 

情直言不詮，不像別人那樣言不由衷、避而不談，所以他任由我直截了 

當地談論題知問題。产’對於列寧口授文件的真實性，斯大林本人從 

來没有公開地表示懷疑。他無法迴避一個事實，即列寧的口授文件不管 

是怎樣產生的，都符合對於自己性格的普遍看法。換句話説，即使口授 

文件有一部分或者完全是捏造的，聽上去也都是真的。就像我們在上一 

章看到的，斯大林的領導對於把這個四處擴張的政權捏合為整體起了很 

大的作用，但他也有可能居心叵測，而且擁有過大的權力。

斯大林把口授文件歸咎於克魯普斯卡婭，可文件還是會影響他對 

列寧的感惜。對於斯大林在1922至1923年的情緖狀態，現有的直接 

證據很少。他的幾個最親密的同事，比如卡岡諾維奇，回憶起在黨的 

恩部的那些日子總是滿懷深情，説喜歡結交朋友的斯大林愛説愛笑， 

講人世得很溫暖（「那是生命中一段幸福的時光。斯大林那時的心情很 

好」）。口但現有的記錄還包括斯大林的一些書面言論一些得到了他 

富畤核心圈子中其他人的進一步證實一&在寫給基斯洛沃茨克的季諾 

维也夫的信中，覺得受了傷害和委屈。口授文件的作用才剛剛開始顯 

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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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的學生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持 530 
岌個偉大稱號的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 

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遗囑 ！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誣我們喪的統一，如同保護眼 

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註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 

你的這個遺囑I

——斯大林，1924年1月26日“

斯大林地位的迅速上升，包含了如下看似矛盾的地方：從1922年 

春天開始，他便早早擁有了「無限的權力」，當時他被任命為黨的總書 

記，而列寧在接下來的那個月發生了第一次嚴重的中風，但僅僅過了 

一年，1923年春天，突然冒出一紙文件，要求把斯大林調開。大權在 

握卻缺乏安全感，定義了他的內心秩序，對他的性格産生了重要影響。 

與之相似，布爾什維克專政本身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也令人擔憂：危機 

四伏的資本主義包圍與所謂的革命事業在全球的必然性。當然，這種 

既雄心勃勃又感到四面受敵的心態，在俄國漫長的歷史中是人所共知

.譯註《斯大林全集 ＞笫6卷，第4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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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為一個大國，俄國在錯綜複雜的歐亞地區的野心，似乎總是超 

出自身能力。但這種困境也是源自列寧的傑作，亦即一黨壟斷所有權 

力，用爾虞我詐的方式處理國際關係。整個革命以及斯大林在革命内 

部的個人專政，都患上了一種內在的、結構性的多疑症，在獲勝的同畤 

卻感到被不懷好意的人和敵人給包圍了。革命的困境與斯大林的性格 

開始互相強化，並在列寧口授文件帶來的壓力下，形成了某種莫比烏斯 

531 環。*在斯大林的生命中 ，列寧獨一無二，永遠佔據着最重要的位置。

斯大林是列寧的門徒，而且不僅事實上如此，關鍵是在自我認知上也是 

如此。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1924年 , 斯大林在確立其列寧繼承人地 

位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但事情又一次露出了看似矛盾的一面：這種成 

功只會增加口授文件的威脅。

幫助斯大林擺脱困境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在政權最高層 

的那些人中，只有托洛茨基不是老布爾什維克，他加入布爾什維克的 

時間較晚（1917年7月），使他很容易被説成是外人，是孟什維克，不 

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章為這種指控提供了大量的 

證據。1904年8月，在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分裂後，托洛茨基指責列 

寧是個「馬虎的律師」，是「羅伯斯庇爾」式的人物，想實行「對無產階 

級的專政」。攻擊性的説法還包括「可怕」、「肆無忌憚」、「有煽動性J、 

I■居心叵測而且道德上令人厭惡」。托洛茨基這種縱然準確卻有點過分 

的指責持績了數年。2同樣，列寧在以往的著作中也對托洛茨基作了猛 

烈的回擊。I■不久前岀版了托洛茨基的一本新的小冊子……滿紙無所 

調言」，列寧在1904年10月寫道。气1909年8月，他寫道：「托洛茨基 

的行為表明他是一個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別活動者……嘴上滔滔不絕 

地談黨，而行動卻比所有其他的派別活動者還壞。」4同年10月，列寧

,编註：將纸條的一端旋轉180度，再把兩端弑連起來，就形成了莫比烏斯環。它不分正 

反，只有一個面。

t譯註：《列寧全集》第44卷，第478頁。

|譯註•《列寧全集》第45卷•第2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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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書信中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帶有貶義的説法。公1911年 

1月，他提到「猶杜什卡•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初，他還（給伊 

涅薩•阿爾曼徳）寫道：「好一個托洛茨基！ ！他總是搞他那一套二搖 

擺，欺詐，裝成左派，其實一有可能就幫助右派……卩斯大林在中央 

機關的手下掌握着列寧的檔案，他們不費甚麼力氣就找出了列寧批評托 

洛茨基的寶貴材料。8沒有甚麼是無中生有的，儘管有許多是在脱離語 

境的情況下編造或挖掘的。但托洛茨基把自己描寫成與列寧不相上下 

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列寧還要優秀的做法，卻放大了那些材料的效果。 

托洛茨基似乎沒有明白，他和列寧的關係不是事實的問題，而是把自己 

擺到甚麼位置的問題。9

人們早就意識到，斯大林很幸運，碰到的對手是托洛茨基等人。*°  

當然，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都比斯大林小五歲——擁有比人 

們通常認為的更成熟的政治技巧，尤其是季諾維也夫，他在列寧格勒打 

造了一部令人生畏的政治機器。不過，學者們正確地指出，當時人們 

普遍認為，按照能力來説加米涅夫適合做副手而不是領袖，而季諾維也 

夫的性格則樹敵過多（意大利共產黨人安傑莉卡•巴拉巴諾夫（Angelica 

BalabanofF ）認為，他是「繼墨索里尼之後……我遇到的最卑鄙的傢 532 

伙」）。“但人們可能沒太意識到，實際上，托洛茨基與其説是斯大林 

擴充權勢的障礙，不如説是工具。正如布爾什維克政權為了建立國家 

而需要內戰一樣，斯大林為了鞏固其個人專政也需要而且找到了「反對 

派」。托洛茨基喜歡對政權的這個那個政策説三道四——這就給人留下 

話柄，説他搞分裂和派別活動——與之相比，斯大林把自己打扮成中央 

委員會以及列寧遺產的忠實維護者。同時，明明斯大林才是那個有着 

鮮明身體特徵的人，包括突出的鼻子、濃重的口音，而結果托洛茨基卻 

成了外人。以和翩影自憐的托洛茨基相比，斯大林就像任勞任怨的革命 

步兵。托洛茨基精通多種歐洲語言 > 文筆曉暢，寫過多部文化和政治

,辭註：《列寧全集》笫45卷，第283頁。

t譯註：《列率全集》第20卷•第96頁。

t詡註：《列寧全集〉第47卷，第5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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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在俄國少數見多識廣的知識分子中很有人氣，相比起來，斯大林 

是眾多才智平平者的代表，他像音叉一樣捕捉到了這些人的渴望。”斯 

大林撞到一個大好的機會，可以和舉世聞名的托洛茨基交手並打敗他， 

從而成為正統的列寧主義者和家喻戶曉的人物。

斯大林無疑非常狡猾。他總是設法佔據正統的中間立場，迫使自 

己的批評者成為明顯的分裂分子和宗派分子，同時採取傳統的手段， 

義政治上的同盟關係變得對自己有利，但這些教科書上的花招終究有限 

度。繼位之爭不僅關乎赤裸裸的權力，還關乎思想與敘事。沒有甚度 

比扣人心弦的故事，特别是在革命框架內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更有力了， 

而這勢必會引發創造新的符號、新的詞彙、新的看世界的方式、新的身 

份和新的神話的鬥爭。“斯大林在1924年寫的東西甚至比1917年還多。 

他在那年比較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到當時為止比較重要的作品，〈論列 

寧主義基礎〉，是抄襲他人的。”其實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不僅 

折射出不誠實，還折射出勤奮碁至敏鋭的判斷力：他選了一個很好的 

底本，而且似乎將其改得更好了。此外，斯大林還出了第二重要的作 

品，《論一國社會主義〉。這本書是他自己的思想，而且和人們普遍接受 

的觀點相反，它同放棄世界革命毫無關係，倒是關於設想一種切實可行 

的馬克思主義地缘政治的方法。1924至1925年，自稱是列寧忠實學生 

的斯大林，以一個理論家（I■資本」、「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和尚未 

成熟的地缘戦略思想家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

啟示

533 1924年1月8日，《真理報》披露説托洛茨基病了，而據奧格伯烏的

線人説，普通群眾認為這種説法是個訊號，説明他即將被解除職務。” 

他當時正在生病：高燒，偏頭痛，胸痛，上呼吸道發炎，支氣管淋巴结 

腫大，厭食，消瘦。有些專家認為他是傳染了副傷寒；克里姆林宮的 

醫生們診斷是流感。"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還在繼續戰鬥。’8但當托洛茨 

基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個村子養病時，斯大林在為期兩天的中央全會上 

（1924年1月14-15 H）對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而且在黨的第十三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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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會議(1月16-18日)的報吿中，他的批評更是毫不留情——出席那次會 

議的代表有350人，其中大多沒有表決權，這顯然是為了把會埸塞滿， 

以便最大程度地製造敵對氣氛。抄斯大林責備黨員們把民主「偶像化」， 

把民主看作是「某種在一切時間和一切條件下都一成不變的東西」＞「似 

乎只是「機關工作人員』的惡意妨礙着民主的實行」。他要求知道為甚麼 

普通工人就得服從紀律，而托洛茨基卻「自命為站在中央委員會上面、 

站在它的法規上面、站在它的決議上面的超人」。皿然後，斯大林抽出 

了棍子：「我認為已經到了我們應當公佈關於統一的決議中的一項條文 

的時候了，這項條文根據列寧同志的提議，由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 

通過，當時並沒有公佈。卩那就是，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代表贊成，就可 

以把組織非法派別的人開除出中央委員會。21斯大林似乎覺得，趁托洛 

茨基不在的時候打敗他要容易很多。22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把左派反對派 

妖魔化，説他們「不僅直接脱離了列寧主義，而且明顯表現出小資產階 

級傾向」。刀當斯大林用聲色俱厲的講話結束了此次會議後，一名意大利 

記者注意到大部分人都認為「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角色結束了」。“

接連不斷的羞辱加上污蔑似乎讓托洛茨基變得消沉，而且這種羞辱 

和污蔑恰恰來自那個他為之獻出整個生命的黨。當然，以前在譴責和 

污蔑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或喀琅施塔得革命水兵的時候，他也很 

賣力，但那並沒有減輕對他的衝擊。25「《真理報》沒完沒了，每一行， 

甚至每一個詞都是読言，」他的奏子娜塔莉亞•謝多娃(Natalya Sedova) 

説，「列•達•保持沉默……在家裏，我們避免談論受到的迫害，可 

別的也沒甚麼可談。」"托洛茨基最信任的醫生費奧多爾•蓋捷(Fyodor 534

Gueder)建議到蘇聯的亞熱帶地區長期休養，因此，1924年1月18日， 

即斯大林在黨的代表會議上作總結發言的同一天，托洛茨基避居南方的 

黑海。事實證明，這一時機的選擇關係重大。

列寧雖然還活着，但對於政權來説他已經死了。關於他的結局， 

蘇聯報紙還在散佈各種虛幻的希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會議間歇，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 • 12頁。

t譯註：《斯大林仝集＞第6卷，第2213. • 



750 斯大林：權力的悖箫

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吿訴她周圍的代表們説，他已經好轉了，還參 

加了在哥爾克舉辦的正教聖誕節的慶祝活動。”在此期間，克魯普斯卡 

婭為了緩解丈夫的痛苦，在1月19日為他讀了傑克•倫敦《熱愛生命) 

(1906)中的一則故事，説的是一位加拿大的淘金者，在荒野中沒有吃 

的，身後還跟了一頭狼，狼在等待他死去。第二天，列寧醒來時感覺 

很差；當天晚上，他開始指着自己的眼睛。10點左右，從莫斯科召來 

的眼科醫生到了，但除了一隻眼睛近視外沒有查出別的問題。1月21 

日，星期一，醫生們給列寧做了檢查；他們剛離開幾分鐘，他就開始 

抽搐。像往常一樣，布哈林一直留在列寧莊園附近，在莫斯科黨組織 

設在哥爾克的機構裏。通常情況下，他只能從遠處看一看列寧，但這 

一次，似乎是醫生把他叫來的。291■當我急匆匆地走進伊里奇滿是藥品 

和醫生的房間時，他已经快要咽氣了，」布哈林後來説，「他的頭向後 

扭着，臉色蒼白，可以慕到喘息的聲音，兩隻手在顫抖。」"克魯普斯 

卡婭回憶説，因為列寧的胸腔有咯咯聲，他的衞兵兼護士就用雙臂托着 

他，列寧「有時會輕輕地呻吟，渾身顫抖，起初我握着他那又熱又濕的 

手，但後來只能眼看着毛巾被鮮血染紅，死亡的印記落在他毫無血色的 

瞼上」。31醫生們做了人工呼吸。下午6:50，列寧去世了。*

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打電話給克里姆林宮，電話又被轉給第 

十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主席團，他們在莫斯科大劇院中較小的貝 

多芬廳；她要求找斯大林或季諾維也夫。證據顯示，是斯大林接的電 

話。"列寧去世的消息讓大廳裏的人們深感震驚。「我從來沒有見過那 

麼多痛哭流涕的男人J，當時在大劇院的一名17歲的共青團員回憶説。M 

核心圈子的成員集中在克里姆林宮季諾維也夫的住處，於當晚9:30左 

右乘着裝有履帶的汽車出發前往哥爾克。花李可夫病了，托洛茨基正在 

前往蘇聯亞熱帶地區的路上。莫洛托夫和魯祖塔克留在黨的總部準備 

535 發表公開聲明；捷爾任斯基也留在莫斯科負責公共秩序。在哥爾克， 

很有戲劇性的是，據説第一個走進房間的是斯大林。「他步履沉重、嚴 

肅而堅定，右手別在他那類似軍隊制服的上衣後面」，有目擊者寫道。 

他還説，在吿別的時候，「斯大林突然激動地、深情地挨近列寧的頭： 

「永別了，一路走好，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路走好！』他面色蒼 



笫十二車忠實的學生 751

白，用雙手抱着列寧的頭，托起它，幾乎靠到自己的胸口，靠到自己的 

心上，並用力地、用力地吻了吻列寧的而頰和雙唇……他揮揮手，快 

步退了出去。」36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也都道了別，雕塑家 

謝爾蓋•梅爾庫羅夫（Sergei Merkulov）製作了列寧雙手和迪容的石育模 

型，那尊石膏面模後來就擺放在老廣場街斯大林的辦公室。”

1月22日凌晨2:30返回莫斯科後，核心圈子召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的主席團開會，成立治喪委員會商討安排後事。拥在哥爾克，醫生們開 

始解剖列寧的遺體。他們在切開列寧大腦後發現，脂肪沉積物堵塞了 

本該給大腦供應血液（和氧氣）的動脈，這種病在當時是沒有辦法治療 

的。有些動脈鈣化得很儼重，連人的頭髮絲都無法穿過。血壓不斷升 

高，最終血管破裂，導致腦部大出血。破裂的血管恰好處在大腦中控 

制呼吸功能的那部分，所以列寧就停止了呼吸。對公開的報道有點過分 

詳細，甚至提到列寧大腦重量的精確數據（1,340克）。如私下裏，神經 

病理學專家克萊默教授記載説，列寧的病「前後總共約兩年半時間，而 

在病情的總體特徵中，有一些表現，無論是俄國還是外國的神經病理學 

專家，全都認為不同於平常的神經系統疾病」。勺列寧的父親在五十出 

頭的時候很顯然是因為腦溢血病逝，或許就是動脈堵塞引起的。疾病 

影響了列寧的情緒：興高采烈很快就變成鬱鬱寡歡；無緣無故地大笑； 

極為易怒。42

列寧因病不能視事已一年多，但現在，政權必須面對他永遠不在 

了的事實。1月22日，當樂隊演奏葬禮進行曲的時候，加里寧請出席第 

十一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起立。「同志們，」他流着淚説道， 

I■我不得不向你們報吿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健 

康狀況……」淒厲的叫聲響徹大廳。有些代表忍不住發出抽泣聲。加米 

涅夫'季諾維也夫、布瓊尼以及主席團的其他成員都哭了起來。蘇維 

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阿韋利•葉努基澤插話要求大家安靜，可加里 

寧再一次失聲痛哭。米哈伊爾•拉舍維奇走上講台宣佈弔唁和葬禮的 536

詳細安排。代表大會暫時休會。43對於斯大林此時的心情，目前缺乏可 

靠的記錄。在列寧突然去世的前一天，一名造訪過大克里姆林宮附樓 

中斯大林那狹小的克里姆林公寓的工作人員寫道，「到處都是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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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既是斯大林之前以及今後把自己和列寧聯繫在一起的方式，也是斯大 

林自我表達的方式。1月23日上午，列寧的靈柩從哥爾克莊園起連，下 

午1時左右，在莫斯科大劇院樂隊演奏的哀樂聲中，靈柩抵達莫斯科。 

迎接的隊伍有5英里長，•裹着紅布的靈柩被安放在工會大廈的圓柱大廳 

（那裏也曾是斯維爾德洛夫的遺體供人瞻仰的地方）。"靈床設在大廳中 

央，四周是無數的花圈 ' 芬芳的百合和輪值的儀仗隊。當晚7時，靈堂 

開始對公眾開放。早在1923年春天列寧病危的時候，各地區的軍事指 

揮官就接到秘密電報，要求做好鎮壓暴動的準備。"現在，捷爾任斯基 

通過奧格伯烏的渠道下達指示，要求「主要注意黑色百人團、君主派和 

白術分子」，同時一定要I■保持完全鎮定和預防恐慌，不要用招搖的行 

為或毫無事實根據的大逮捕搞得人心惶惶」。47

如果人們像斯大林那樣看過奧格伯烏交給黨部的那些政治情緒報 

告，就會以為蘇聯到處都是君主派和舊社會的殘餘勢力、神父和毛拉、 

懷有敵意的知識分子 ' 悶悶不樂的工人、愛財的農民、紅軍中的不滿分 

子。48捷爾任斯基多次向亞戈達表達過自己的不滿，説「這些報吿造成 

了一種令人非常沮喪的印象，一片黑暗，沒有一絲光亮」。（亞戈達總 

是回答説：「我們的任務就是揭示陰暗面……因此，我們的報吿造成悲 

觀的印象是正常的。」）％924年1月，來自農村的報吿表示，列寧不在 

了，農民們盼望政權垮台，盼望帝國主義列強趁機再次干涉。釦因此， 

對於下面説的這種情感流露，蘇維埃政權確實完全沒有準備：三天時 

間，就有50萬至100萬人從工會大廈圓柱大廳中敞開的列寧靈柩旁走 

過，隊伍絡繹不絕，在零下28華氏度的室外溫度下排了 1.5英里長。十 

（黨政部門的代表團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弔唁，不用排隊。）肯定有很多人 

537 看到列寧死了感到很高興。但也有很多人似乎認為，單憑實行新經濟 

政策——項勇於承認錯誤的人性化政策一就好過其他共產黨人。, 

I■全國的绝大部分人，」一位並不在體制內的人目睹了這一場景後寫道， 

「都對列寧的去世極為悲痛。产

*褊註・約8公里。

t編註：分別約為零下33.3攝氏度和2.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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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癱瘓與神聖誓言

離開莫斯科朝着蘇聯的亞熱帶地區阿布哈茲的方向行駛了四天後， 

1月22日星期二一早，托洛茨基的列車停靠在梯弗利斯車站，那裏離黑 

海海岸還有一段路程。但一名信使帶着一封已經譯好的、通過秘密警 

察的渠道發來的電報，來到他的車廂：「請吿訴托洛茨基同志。1月21 

日下午6:50，列寧同志不幸去世，因為他的呼吸中樞癱瘓。葬禮定於 

1月26日星期六。斯大林。」托洛茨基回電説：「我認為必須返回莫斯 

科。」列車留在車站。一個小時後，斯大林的回覆到了 ：「葬禮將於星 

期六舉行，你無法及時趕到。政治局考慮到你的健康狀況，認為你應 

該繼續前往蘇呼姆。斯大林。」免托洛茨基聲稱，一到蘇呼姆，裹着毯 

子在屋外的陽台上休養時，他就得知葬禮推遲了一天，直到星期天才舉 

行，這證明斯大林騙了他。54沒錯，斯大林是很狡詐。但當時的特別列 

車正在源源不斷地駛進首都，有些還是來自比梯弗利斯更遠的地方， 

捷爾任斯基主持的治喪委員會因此才在1月25日宣佈列寧的葬禮將於 

一天後的星期天（1月27日）舉行。”（此外，工人已經用炸藥炸開了克 

里姆林宮宮牆前面冰凍的地面，同時在趕工建造臨時的木製墓穴。）即 

使按照斯大林原定的時間，托洛茨基也有差不多100個小時，可以折回 

1,000英里*外的莫斯科 。1918年9月，在列寧遭到槍擊後，斯大林繼續 

留在察里津，但托洛茨基卻從內戰中遙遠的東部前線火速返回，在第 

二天到了莫斯科。也就是在那一天，政權成立了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 

會，托洛茨基直到1924年1月仍是其領導。要是他擔心自己的列車不 

能及時趕回莫斯科，其實也可以徵用軍用或是民用飛機，南高加索軍區 

就在身邊，司令部就設在梯弗利斯。

沒有參加葬禮的高層官員並非只有托洛茨基一人：李可夫因為患上 538

流感，早在幾個月前就和妻子一起，用化名到意大利療養去了，但他的 

缺席對於自己的政治生涯沒有影響；畢竟只有從官階職銜的角度看，李 

可夫才是列寧的副手和潛在的繼承人。莫斯科的所有人都在盼望托洛

编註：约1,60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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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基。「最後三天一直有消息説，他正從高加索返回——他在那裏生病 

了，J《紐約時報〉的記者寫道，「為了迎接他，一撥一撥的人不止一次 

地聚集在車站，而官方的攝影師也被派到圓柱大廳的前面，在寒風中等 

了幾個小時-要拍攝他進入大廳的情景。直到最後還有許多人相信他會 

來。F托洛茨基17歲的兒子、憂愁的列夫•謝多夫(Lev Sedov)自己也 

在發着高燒，遠高於華氏100度，*但依然從莫斯科的病床上爬起來 ，到 

圓柱大廳向列寧致敬。他不能理解自己父親的缺席。57在給民眾和世界 

播放的新聞片中也沒有見到托洛茨基。"幾十年後，他充滿悔恨地説， 

「我無論如何都該來的」。59的確是這樣，但他後來還寫道，1月22日那 

天，當他的列車在接到列寧去世的噩耗後停在梯弗利斯車站的時候，他 

曾經想一個人待着。在一群當地官員的懇求下，托洛茨基匆匆寫了一篇 

簡短的悼文：「現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了。黨成了孤兒。工人 

階級成了孤兒。這就是我們的導師和領袖去世的噩耗給人帶來的感受。 

我們將怎樣向前走，我們會找到路嗎？我們會不會迷失呢？……我們的 

內心無比沉痛，我們大家有幸成為和列寧同時代的人，有幸和他一起工 

作，有幸向他學習……我們該怎樣前進呢？高舉列寧主義的明燈。」仞 

很動人，或許也同時表明，托洛茨基感覺自己成了孤兒。

斯大林使詐在1924年1月操縦黨的會議指責托洛茨基搞派別活 

動，從此以後托洛茨基變得意志消沉。列寧的去世為他提供了一個潛 

在的機會，可以突圍而出，扭轉在閉門會議上受到的挫折，在紅場這 

個最大的舞台戰勝他們所有人。本來托洛茨基可以像列寧到達芬蘭車 

站那樣，以戲劇性的方式從遠方突然降臨莫斯科，並利用自己的影響 

力，抓住列寧去世造成的普遍的悲痛心理，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 

成為下一階段中革命的化身。曾經以扣人心弦的筆法寫下「起義的藝 

術」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而現在他就可以嘗試一下，使用這 

種藝術去粉碎那些被他視為侏儒的人在周圍形成的「箍子」o本來他可 

以用保衞革命這項更偉大事業的名義，不去顧及黨的紀律，在紅場上

-編註：约37.8攝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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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宣讀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把列寧要求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 539

命令當作自己的法寶，然後像1917年那樣迅速地在一間問工廠召集工 

人，讓他們去逮捕斯大林。當然，如果是那樣，就需要托洛茨基把列 

寧的去世看作是一次戰略機會，需要他用一種有説服力的方式，説明 

可以怎樣復興社會主義的宏偉夢想，説明他和列寧有過的所有那些激 

烈爭吵為甚麼都是偶然的，説明他（托洛茨基）為甚麼是把神聖的列寧 

主義事業進行下去的唯一合格人選。説得好聽點，這些要求有點太高 

了。但是，如果是列寧發現有人在陰謀反對他，誰會懷疑他不會對自 

己的黨發動政變呢？斯大林要是處在托洛茨基的位置，是沒有能力採 

取大規模街頭行動把群眾爭取過來的。當然，斯大林用不着那麼做： 

他已經掌握了隱藏在老廣場街的那些權力槓桿。實際上，斯大林正是 

在1924年1月搬到了老廣場街的新黨部。

對斯大林來説，列寧的去世代表了一種不同的機會，而且他抓住 

了這個機會。1月26日，有二千多名代表參加的全蘇蘇維埃第二次代表 

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開幕，大會第一天安排的是悼念列寧。在加里寧 

（國家元首）和克魯普斯卡婭（遺孀）之後發言的是季諾維也夫。他對人 

們成群結隊地前來致敬感到驚訝，並建議大家永遠要想看，「要是列寧 

同志處在我的位置會怎麼做？」但是，如果季諾維也夫處在列寧的位置 

會怎麼做？不知道。接下來是斯大林，他描繪了一種神秘的衝動。「同 

志們，我們共產黨人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他在悼念列寧的那篇有名 

的講演的第一段説道，「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戰 
<

略家的軍隊，列寧同志的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 

隊裹做一個戰士，是再光榮不過的了。以列寧同志為創始人和領導者 

的這個黨的黨員稱號，是再高尚不過的了。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做這個 

黨的黨員。」現在，那些得到這種榮譽的人要經受考驗了。I■列寧同志 

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持這個偉大稱 

號的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 

的這個遺囑！」斯大林説道，「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護 

我們黨的統一，如同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 

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一次次的集體宣誓：保衞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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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專政，保衞新經濟政策的工農聯盟，保衞共和國聯盟，保衞共產 

540 國際。每次他都莊重地作出集體承諾：「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

個遗囑！」纣斯大林那些禮拜儀式中的疊句，效果不但明顯好過季諾維 

也夫乾巴巴的講話——按説他是個很出色的演説家——也好過所有人的 

發言。位可當斯大林這些講話發表在《消息報》上的時候，編輯去掉了 

其中的宗教氣息。但也許是因為這傷害了某種共產黨人的感情。但是在 

三天後，作為總書記的斯大林讓《真理報》重新全文發表了這些講話。M 

在列寧去世的那幾天，這位曾經的神學院學生暴露岀他將要運用的取勝 

之道：讓自己和全黨滿懷熱情地致力於執行神聖的列寧「遺囑」。

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通過表決，將「彼得格勒」更名為「列寧格 

勒J，在蘇聯各地為列寧立碑，大量出版列寧的著作，然後，代表們休 

會，參加在室外舉行的葬禮。葬禮是在第二天即1月27日舉行的，在 

零下30華氏度十的嚴寒中持續了六個小時。俗下午4時，當靈柩被安放 

在臨時的木製墓穴中的時候，所有的無線電和電報都播發了一條消息： 

I■同志仍，請起立。伊里奇的遺體正在緩緩地放入墓穴！」隨着整個國 

家突然安靜下來，所有的工廠和運输工具也都停了下來，默哀五分鐘。 

無線電在4:06播送了一條新的消息：「列寧已經去世了，但列寧主義還 

活着！」

在緬懷列寧的時候，人們爭相拉近與逝者的關係。66 1月28日，斯 

大林又作了一次演講，這次是對克里姆林軍校的學員。在演講中，他 

聲稱在1903年收到過列寧的一封「簡單而內容豐富的信」——他沒有把 

信拿出來，但那封信把他們實際相識的時間提前了兩年。托洛茨基 

的支持者此時正在複印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打算發給從全國各地趕 

到莫斯科參加葬禮的黨員。托洛茨基的人添加了「遺囑」這個書面的名 

稱，那是這份書面文件第一次被冠以這樣的名稱。中央監察委員會在1 

月30日明令禁止傳播列寧的這些文件。68同一天晚上，全蘇蘇維埃第二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3頁。

t秉註：约零下34.4攝氏度。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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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代表大會復會，並於次日通過了新的蘇聯憲法。晩李可夫被正式任命 

為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但是在過去參政院三樓開會的地方，列寧的椅 

子環空着，那把椅子正對着列寧從前的辦公室。”不過，有很多細節證 

明了斯大林佔據優勢，其中包括他掌握者政府的特別車隊。能夠分配 

稀缺的政府汽車最能顯示權力了。從給尼古拉二世的母親在英國購買 541

的1914年產6缸沃克斯豪爾（二月革命後由保羅•米留可夫使用），到 

斯大林在察里津用的12缸帕卡德（原來是為沙皇軍隊買的），汽車剛好 

也是斯大林特別感興趣的。斯大林很快決定為政府購買一批美國車： 

林肯、凱迪拉克、別克，而給他自己買的是一輛帕卡德。此後的幾十 

年，帕卡德一直是斯大林喜歡的車，車身重但速度快。力與此同時，在 

列寧下葬後，1924年2月初，斯大林去度假了。

説來也怪，正是托洛茨基的度假證明了斯大林的優勢。1924年冬 

天是托洛茨基第一次去阿布哈茲和它的首府、位於溫暖的黑海岸邊的蘇 

呼姆。避居此地似乎讓托洛茨基很愜意。他們住在郊外的一座山間別 

墅，名叫希諾普（希諾普季克），別墅四周是植物園，園裏有各種各樣的 

植物和動物，都是園子的主人革命前從世界各地進口的。”「在別墅餐 

廳的牆上有兩幅肖像，一幅用黑布蒙着，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另 

一幅是列•達•〔托洛茨基〕」，娜塔莉亞•謝多娃寫道。”他們的東道 

主是小個子涅斯托爾•拉柯巴（NestorLakoba）——也差不多是個聲子， 

助聽器也不太管用一S托洛茨基喜歡這位受到自己的阿布哈茲（被戯 

稱為「拉柯巴斯坦」）同胞愛戴的共產黨人的平民作風。74拉柯巴差不多 

天天都去看望托洛茨基，給他帶橙子、柑橘和檸檬，進行長時間的討 

論。不過，他那種高加索人的熱情好客還有別的意圖：捷爾任斯基在 

托洛茨基離開莫斯科的當天就給他發了電報，説這位陸海軍人民委員要 

到蘇呼姆休假，這事「知道的人很多，就連國外也知道，所以我擔心白 

術分子會不會企圖搞暗殺」。啊，是的，那些白衞恐怖分子：捷爾任斯 

基要求把托洛茨基完全隔離起來。同一天，拉柯巴還收到從梯弗利斯 

發來的信，是南高加索黨組織負責人奥爾忠尼啟則寫的，信裏要拉柯巴 

「照®U好托洛茨基，還説在梯弗利斯「事情進展得很順利。左派反對派 

已被徹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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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高加索式熱情好客紆緩了托洛茨基的心情，他似乎並沒有懷 

疑在這背後還有甚麼不可吿人的目的，儘管自己是在斯大林的地盤上。76 

早在托洛茨基踏上蘇呼姆的那天，1月23日，警察機關一位年紀輕輕卻 

已成為格魯吉亞契卡副首腦的特工人員（生於1899年）寫信給莫斯科的亞 

戈達，説自己已經看望過托洛茨基。這表面上是要通知他作一次演講（仍 

542 然發着高燒的托洛茨基答應寫篇文章），實際上是想親自探查一下托洛茨

基的想法。「伊里奇的去世對他影響很大，」這位實為秘密警察的談話人 

報吿説，「他認為目前需要的是緊密團結起來^lochennosf}……代替列寧 

的只能是一個集體。托洛茨基同志身體不太舒服。」”這位年輕老成的格 

魯吉亞契卡人員謙卑地請求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級亞戈達，把情況立即轉 

告斯大林。這位秘密警察的特工人員名叫……拉夫連季•貝利亞。

托洛茨基的政治隔離狀態被克魯普斯卡婭打破了。她送來一張暖 

心的便條（1月29日）吿知，大概在一個月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 

翻閲您的書時，在您概括馬克思和列寧思想的地方停住了，要我再誼 

給他聽一藕：他聽得非常專心，然後自己又看了一遍。我想告訴您的 

還有一件事：在您從西伯利亞前往倫敦找到我們的時候，弗•伊對您 

的態度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改變。我祝願您，列夫•達維多維奇，保 

持強壯和健康，我會熱情地擁抱您。_T同樣是這個克魯普斯卡婭，在 

同一個月的早些時候，曾經反駁托洛茨基最近的文章，否認黨脱離群 

眾，指出他在批評官僚主義的同時沒有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一除 

非是用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取代現任官員。”但是現在，為了制約斯大 

林，克魯普斯卡婭打出了感情牌。“然而斯大林派岀了一個以米哈伊 

爾•伏龍芝為首的代表團，通知托洛茨基説，準備由他伏龍芝來接替 

托洛茨基在陸海軍人民委員部忠實的第一副手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 

基。”在阿布哈茲，托洛茨基的身體養得很好，都可以去打獵了——這 

項嗜好從一開始就讓他迫不及待。頂級射手拉柯巴向當地的主要報紙 

《東方欲曉報》誇讃道，托洛茨基能「射中飛在空中的野鴨子；在蘇呼姆 

郊外，沒有哪個藏有獵物的湖泊或沼澤能逃過他的眼睛」o 82 1924年4 

月中旬以前，逃不過拉柯巴眼睛的正是托洛茨基，之後，托洛茨基終 

於回到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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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主義

把列寧過值製成木乃伊安放在克里姆林宮牆邊的墓穴供人瞻仰，現 

在看來也許是順理成章的，但在當時，核心圈中的許多人，也許是大多 

數人，都反對這個想法；力主作出這一決定的是治喪委員會主席、曾經 

努力學習想要成為天主教神父的捷爾任斯基，而他還得到斯大林這位曾 

經的神學院學生的支持。捷爾任斯基的理由是，「如果科學可以長期保 543

存人的遺體，那為甚麼不呢」。他還説，「沙皇的遺體做防腐處理，僅僅 

因為他們是沙皇。我們這樣做是因為他是一個偉人，和其他任何人都 

不一樣」。83把列寧的遺體當作供人瞻仰的聖物來保存，需要極其高超 

的科學技術，而這種科學技術並不會馬上出現；領頭的科學家最後想出 

了一個妙招，把甘油、酒精、水、乙酸钾和奎寧混合在一起，可以勉強 

讓屍體保持原貌。"至於用一座更耐久的陵墓來代替原先倉促建成的墓 

穴，政府把這項工作交給了因其新藝術風格的莫斯科喀山火車站而出名 

的建築師阿列克謝•休謝夫（Alexei Shchusev） ＞他以古代瑪雅人的圖案 

為基礎，提出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設計方案，將三個立方體水平排列， 

用走廊連接起來。"5在陵墓內部的禁入區，列寧被安放在用玻璃密封起 

來的一副環以紅線的石棺中，穿的不是他通常穿的資產階級西服，而是 

卡其布的緊身短上衣，胸前別着死後獲得的紅旗勳章。跖列昂尼德•克 

拉辛提議加設一個平台，從那上面可以對群眾發表講話，休謝夫採納了 

這個意見，只不過是設在兩側，而不是在正面的頂層。87陵墓正式對公 

眾開放是在1924年的吮些時候。88「遺體保存得很好」，《紐約時報》的 

沃爾特•杜蘭蒂Colter Duranty）興奮地説。他還提到蘇聯的幾位教授 

對他誇口説，和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不一様，不僅是軀幹，整個臉部都 

保存完好。杜蘭蒂還説，「給遺體做防腐處理的人甚至製造出微笑的效 

果」。"9事實證明，由一個聖徒般的人物做成的這具栩栩如生的木乃伊， 

對於政權來説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蘇維埃政權出人意料地在紅場上獲得了一塊聖地。（許多參觀列 

寧陵墓的人都擺出一副迷信的樣子。）外在此期間，列寧博物館已經建 

成»9'那裏有些物品並不公開展出。被請來為一本書挑選照片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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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安年科夫注意到有一隻玻璃罐子，裏面是「浸泡在酒精中的列拿 

的大腦……一半是健康的，大小正常，盤繞的形狀清晰可辨；另一半 

可以説是靠一根帶子吊着的，已經起皺變形，擠成一團，不會比胡桃更 

大」。"在對公眾開放的區域，博物館把列寧人性化了，除了革命的英 

雄事跡外，擾展出了他童年的照片。「在玻璃櫃中有1918年擊中他的那 

把左輪手槍，」早期參觀過博物館的一位芝加哥教授寫道，「一同展出的 

還有取出的子彈，以及手術醫生簽署的報吿。」卯對列寧留存的文字的 

褊纂工作也在緊張地進行。在莫斯科黨組織的倡議下，非正式的列寧 

544 研究院成立了，不過，斯大林將其置於中央機關的領導下，而他之所以

這樣做，部分是為了讓該院得到更充分的財政支持，但主要還是想確保 

自己的控制力。"他安排自己的助手、馬克思主義學者伊萬•托夫斯圖 

哈主持日常工作。M斯大林後來讓人在蘇維埃廣場（從前的特維爾廣場） 

1/3號新建了一座現代主義風格的五層大樓，那也是革命後建造的首批 

公共建築之一。％加米涅夫依然是列寧《全集》的主编，但列寧的一些 

重要文件是出版還是封鎖則受托夫斯圖哈監督。"所有過去認識列寧的 

人都要給列寧研究院交回憶文章°98克魯普斯卡婭把自己的回憶文章送 

給斯大林徵求意見；對她的文章，斯大林未作修改就發表了。"

《真理報》的描述——多半是布哈林寫的一體現出正在形成之中的 

正統説法：列寧為人謙遜、嚴謹、忠於原則、相信群眾、意志堅定' 

不屈不撓。沒有提到他極端的殘忍。列寧只是「在一般意義上」愛人 

民，自我流放的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在1924年的一本小書中精闢地 

概括説，「他的愛無遠弗屆，穿透了仇恨的烏雲。」101莫洛托夫在工作 

上與列寧和斯大林的關係都很密切，他後來對列寧的評價很有名：「比 

較苛刻J "比較嚴厲」。w列寧喜歡把自己與馬克思相提並論（有一 

次，有個工人向他要張照片作為會面的紀念，列寧便從自己的口袋裏 

掏出一枚小徽章，上面有馬克思的肖像）。不過，雖然每逢重大節日列 

寧和馬克思兩人的巨幅肖像會並诽懸掛在紅場上，許多人還是把馬克 

思稱作理論家，把列寧（只是）稱作實踐家。吓後來正是斯大林解決了 

這個問題。1924年4月，他深入虎穴，去了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 

學，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1923年秋天在黨的會議上進行表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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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m斯大林的演講在1924年4月和5月連載時的標題就是〈論列寧主 

義基礎〉。105

長期以來，斯大林一直被認為是組織家，而不是理論家。‘°6很少有 

人知道他以前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1906-1907）完全是從已 

故的格里戈里•捷里亞那裏抄來的。現在，他的〈論列寧主義基礎〉抄襲 

的是《列寧的革命學説》，那是依然健在的菲利普•克謝諾豐托夫（Filipp 

Ksenofoncov）的手稿（他和契卡特工伊萬•克謝諾豐托夫無關，不要混 

淆）。作為記者兼編輯的克謝諾豐托夫（生於1903年）被突然打發到塔什 

干，同時有傳言，説他曾經就斯大林借鑒其作品一事提出過抗議。（在 

一封致克謝諾豐托夫的私人書信中，斯大林對他的幫助表逹了謝意；後 

來，斯大林不讓克謝諾豐托夫援引這封信的內容。）”"在塔什干期間， 545

克謝諾豐托夫於1924年出版了一本紀念世界大戰十週年的書，名叫《列 

寧與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他在書中對列寧主義的描述和那 

本以斯大林名義岀版的書籍非常相近。m克謝諾豐托夫寫道，與許多 

人想像的不一樣，列寧主義並不只是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工人 

階級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的革命的政治科學，即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實 

踐」。’°9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説得更加簡潔：「列寧主義是帝 

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l0t斯大林還十分清楚地表 

明，1917年的勝利，原因在於列寧，而不是托洛茨基（也不是他自己）。

托洛茨基也作了類似的努力，在1924年5月把一些老的材料和現有 

的回憶文章彙編成冊，只不過斯大林是把自己放在門徒的位置上，而托 

洛茨基採取了很不一樣的立場。'“他的《論列寧》就像意料中的那樣， 

對列寧説得很少，對他和列寧的所謂特殊的親密關係説得很多（托洛茨 

基的一名支持者在吹捧性的書評中也指岀了這一點）。“2但托洛茨基把 

自己説成是革命事業的共同領導者，當列寧還健在的時候，這種立場就 

曾讓他一再陷入麻煩。事實上，1917年10月的列寧，被描述成是在聽 

從托洛茨基的建議。這種説法引起了強烈的憤慨。莫洛托夫抨擊托洛

,認註：《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7-138頁。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巻，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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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基，説他把列寧描寫成容易犯錯的人。季諾維也夫攻擊托洛茨基， 

因為他（托洛茨基）把自己在1918年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談中犯下 

的大錯與列寧在1920年波蘭戰爭中的失利相提並論。“4但是在虛榮方 

M，季諾維也夫或許比托洛茨基還要過分，他的回憶錄中有幾段話，攻 

有人會蠢到想把它們發表出來。「在巴黎，有一次我們喝酒慶祝他的渐 

書取得成功，我們在咖啡館一直坐到後半夜（雖然除了少數幾個社會民 

主黛人，老實説，我想像不出誰會讀那本書）」，他寫道。”5在大多數 

情況下，季諾維也夫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那些吹捧的話即便是按照 

正在出現的聖徒式傳記的標準也讓人覺得臉紅：「如同海洋一般浩瀚； 

如同勃朗峰一般峻拔和難以企及；如同南方的太陽一般和煦；如同世界 

一般偉大；如同兒童一般善良。」®季諾維也夫很善於演講，但他的文 

字往往比較難僅，這和斯大林剛好相反。

1924年春天 > 形勢已經明朗了 ：斯大林赢得了爭奪列寧主義表述 

權的鬥爭。“ I■斯大林的書無疑是到目前為止論述列寧主義的最佳文 

本，雖然它不像其他類似的出版物那樣，有一個響亮而做作的標題」• 

《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的一篇署名評論文章寫道。評論者亞歷山大•斯 

列普科夫（Alexander Slepkov >生於1899年）是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 

546 學以及紅色教授學院（1924）培養出來的學生----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

義大學是斯大林發表演講的地方，而紅色教授學院則是第一所以馬克思 

主義為基礎、涵蓋從文學批評到自然科學的所有學科的高等教育機構。 

他代表了斯大林的目標受眾。削斯列普科夫對總書記的作品提出了一 

些批評，但他特別稱道該書整體上概念明確、佈局嚴謹 ' 表達簡練«並 

把黨的核心原則清晰地表述為 I■代表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9

（給代表大會的信〉

1924年5月23至31日在大克里姆林宮召開了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 

會，出席大會的代表1,164人（有表決權的748人），他們代表了73.6萬 

黨員。只有大約15萬黨員不是生活在城市，而在這當中，有6.1萬人是 

生活在俄羅斯共和國和烏克蘭的中部地區。整個蘇維埃白俄羅斯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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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只有大概3,000人，蘇維埃遠束共和國的黨員數量也差不多。”。雖然 

政權還在壯大，但基礎依然相當狹窄。對於此次代表大會，三駕馬車 

絲毫不敢大意：左派反對派受到限制，只能成為沒有表決權的代表，而 

在他們當中，只有托洛茨基被選進了42人的大會主席團。⑵

由於列寧的離開，所有人都知道此次大會不同尋常，但代表們仍然 

免不了大吃一驚。幾個月來，克魯普斯卡婭一直在協商公佈列寧的口 

授文件一此時被稱為〈給代表大會的信〉。I??已故的列寧的有些口授 

文件已經公佈，但是對於六位可能的繼承人的爆炸性評價，或者是要求 

解除斯大林職務的那封〈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還未公開。⑵只有托洛 

茨基一個人主張公佈，他還對討論的過程做了筆記。加米涅夫説：「不 

能公佈：這不過是一篇沒有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的•講話。」季諾維也夫 

説：「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當時也是這個意見，認為它只應該交給 

中央委員會。我當時並沒有過問公佈的事情，因為我認為（現在也這樣 

想），那不在考慮範圍內。」斯大林説：「我認為沒有必要公佈，尤其是 

因為列寧並沒有説可以公佈。」m5月21日的唤上，在按照慣例於代表 

大會前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加米涅夫代表負責列寧文件的特別委員會 

作了報吿。現在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存世。據黨務官員巴扎諾夫説， 

當時加米涅夫宣讀了口授文件，之後季諾維也夫起身為斯大林辯護，加 547
米涅夫在主持討論時也強調了這一信息。”6

斯大林主動提出下台。「好吧，是的，我確實比較粗魯，」托洛茨基 

引用了斯大林的説法，「伊里奇建議你們另外找人，他只要在外在的禮 

貌方面和我不同就行。好吧，試試去找個這樣的人吧。」但是，在這個 

滿是斯大林支持者的會堂裏，有個聲音高喊道：「沒關係。我們不怕粗 

魯，我們整個黨就是粗魯的、無產階級的» J* 27手段漂亮，不過，這個 

時刻還是不比尋常。早在1923年夏天山洞會議期間，斯大林就很惱怒 

地表示他可以放棄總書記的職務，但那只是在私人信件裏。”8這可是 

中央全會，全會是有權免去他的職務的。但斯大林逃過了一劫：這次 

在代表大會之前召開的全會保留了他的職務。,29

5月23日，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幕，少年先鋒隊一年齡為十 

至十六歲的兒童組織一在紅場上木製的列寧墓旁遂接受檢閱。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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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送給阿塞拜疆黨委書記的一本自己寫的有關列寧的書上，斯大郴 

用他對其他任何人都不曾用過的語言寫道：「贈給我的朋友和親愛的兄 

弟基洛夫。」季諾維也夫就像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一樣作了主畋 

治報告，並要求左派反對派公開宣佈放棄自己的主張。托洛茨基起 

身發言，而他的出現就像在之前的那次代表大會上一樣，引起了長齣 

的鼓掌。托洛茨基得到了一個繼續發動進攻和宣讀列寧口授文件的横 

會，但他並沒有那樣做。他也沒有公開宣佈放棄自己的主張，而是想 

用和解讓自己的批評者放下武器。「同志們，我們誰都不希望，也不可 

能與我們的黨針鋒相對」他説，「不管怎麼説，黨永遠是正確的，因為 

黨是無產階級用來完成自己根本任務的唯一工具……我知道反對黨不 

可能是正確的。只有和黨在一起並通過黨才可能是正確的，因為要實 

現正確的東西，歷史並沒有創造別的道路。」托洛茨基最後把英國的格 

言（■不管對錯，都是我的祖國」換了個表述，説「這仍然是我的黨」-'M 

這種姿態的效果痼得其反。就連克魯普斯卡婭都指責他，説黨如果永 

遠都是正確的，那他就不該挑起眼下這場持續了半年之久的關於新方 

針的爭論。'”正式的決議再次譴責左派反對派的「小資產階級傾向」。 

有傳言説，托洛茨基在被選進新的中央委員會的52名委員中排在第51 

位，這有可能是斯大林废使的，為的是中傷托洛茨基，因為政權明顯違 

反常規，沒有宣佈各人的總得票數。，M

548 代表大會前的全會決定分別向各代表團出示〈給代表大會的信〉'

而不是在代表大會的會議上。'”這意味着代表大會的速記記錄一那 

是斯大林的書記處控制的一可以把那些討論是怎麼進行的省略掉。不 

過，回憶錄仍然提供了一些暗示。「他們讀了信，大家都覺得很震驚，J 

共青團官員亞歷山大•米爾恰科夫（Alexander Milchakov，生於1903年） 

回憶説，而且他還強調自己所在的北高加索代表團要求把原文再讀― 

遍，「又讀了一遍後，黄的人提出下面的建議：考慮到黨和國家的困難 

形勢，考慮到共產國際的情況和斯大林同志答應接受列寧同志批評的 

事實，建議要求斯大林留在總書記的崗位上。北高加索代表團同意了 

這一建議。類似的一幕也出現在5月25日中部工業區代表團和伏爾 

加河流域代表團聯合舉行的會議上（由斯大林的兩名支持者伊賽•「菲 



第十二革忠實的學生 765

利普」•戈洛曉金〔Isai "Filipp" Goloshchokin〕和尼古拉•烏格拉諾夫主 

持），出現在5月26日烏拉爾、西伯利亞、遠束、巴什基爾和維亞特卡 

省各代表團聯合舉行的會議上（由忠實的季諾維也夫分子米哈伊爾•拉 

舍維奇主持）。這些經過精心策劃的會議接受了關於斯大林同意列寧的 

批評並承諾改正自己行為的保證，接受了有關他已經有所改進而且在承 

受巨大的負擔，以及不管列寧有甚麼樣的擔心，畢竟時間已經表明斯大 

林並沒有因為其性格而濫用權力等説法。5代表大會之後，新的中央 

委員會一致同意再次選舉斯大林為總書記。°8就連山洞會議上增補季 

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為組織局委員的決定也正式取消了。

儘管和謠傳的相反，列寧的口授文件在很大範圍內作了宣讀和討 

論，但很多揭示實情的文件依舊禁止公開。例如，一群失業工人曾經給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位同志（按照俄語字母順序）寫過一封 

信，説「同志們，沒有人在認真討論上百萬失業大軍的問題」。w寫信者 

徒勞地要求在大會上宣讀他們的來信，同時還説，「我們要求，給我們 

工作，給我們麵包，讓我們能夠謀生，那樣，我們的家人就不會在充滿 

『光輝J的地方餓死」。“°農村的人們也一樣憤怒。「你們這些赤色屠夫要 

知道，農民的耐心這座鍋爐總有一天會爆炸的，」據警察機關的報吿， 

1924年，有個憤怒的村民對鼓動人員大聲喊道，「你們要知道，農民在 

晨禱時詛咒你們這些篡位者……哪裏有真理？哪裏有公義？你們為甚麼 549

要用自由、土地、和平、平等之類的字眼愚弄我們？」141

法西斯主義的教訓

世界大戰的時代，除了布爾什維主義之外，另一個比較大的反對 

憲政自由秩序的群眾運動是法西斯主義。早在1922年，法西斯黨在表 

現最好的這次公開選舉中僅贏得500個席位中的35席，貝尼托•墨索 

里尼卻罔源這一事實，要求當總理，否則他就帶領黑衫軍（squadristi） 

向羅馬進軍。隊伍隨便武裝了一下，人數也誇大了。"2所謂「進軍」， 

不過是虛張聲勢和心理戰，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 ）似乎準備召集軍隊驅散這些暴徒。但一想到要流血，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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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就退縮了，而裝備精良的軍隊也沒有自行採取行動。*相反，將 

軍們以及有影響的工商界人士、教皇，甚至一些憲政主義者都認為，應 

該將墨索里尼當作左翼的解藥，給他一個「恢復秩序」的機會。搖擺不 

定的國王打電報給墨索里尼，要他成為聯合政府的總理（眾議院只有35 

個法西斯分子）。“4 1922年10月30日，這位39歲的法西斯領袖坐着豪 

華臥鋪車來了，他在抵達羅馬前的最後一站下了車，然後再好似進軍- 

般來到羅馬。墨索里尼差點就失去了勇氣，結果是一位同志讓他下了 

決心。*直到他被任命為總理之後，才有2萬名法西斯分子進軍羅馬。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沒能在指定地點集合，而在真正來到指定地點的那些 

人當中，許多都缺少武器或食物。在黑衫軍像征服者一樣在羅馬到處 

遊行並向無名烈士墓以及王宮致敬之後一們按照古羅馬的方式（伸 

直右臂）向國王敬禮——墨索里尼把他們送回了家。“6但他們能夠在羅 

馬出現卻創造了一個政爰成功的神話。

法西斯主義讓莫斯科的共產黨人大惑不解。檢察官葉梅利揚•雅 

羅斯拉夫斯基審理過想要成為蒙古征服者的施虐狂馮-溫格恩一什捷 

爾恩貝格男爵，他在1922年10月3日從羅馬寫信給列寧，預言説意大 

利的法西斯主義即將奪取政權，並指出他們的組纖能力正在影響到I■被 

550法西斯分子的力量所打動的」工人，還説「我們的意大利同仁」（即意大 

利共產黨）「有些東西是要向法西斯分子學習的」。戚但雅羅斯拉夫斯 

基很有預見性的猜測一法西斯主義是能夠吸引住工人和農民的右翼運 

動——在莫斯科並沒有受到重視。相反，《消息報》從10月31日開始， 

連續幾天轉載了共產國際的講話，強調墨索里尼出身社會黨（不是共產 

黨），並將意大利社會黨與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聯繫起來。*變節的社會 

黨人墨索里尼很快就像資產階級敵人一樣，用燕尾服、翼領和鞋罩把自 

己裝扮起來，從而加強了社會主義者與法西斯分子在表面上的聯繫 。 

德國工人對社會民主黨人的忠誠，強化了共產黨人,思維中的這種與墨索 

里尼的生平及衣着相關的膚淺印象，尤其是在1923年秋天共產黨人暴 

動失敗期間。但是，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實際上是不共戴天的 

敵人。（事實上，就像有歷史學家説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 

是「社會主義中的異端」。）顾此外，當共產黨人在意大利和德國造成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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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的分裂並使右翼行動起來的時候，在意大利把法西斯主義扶上台的是 

傳統的右翼，而不是社會民主黨人。

斯大林很顯然沒能理解法西斯主義。他接受的是列寧的觀點，認 

為在布爾什維克之外的那些左翼力量，比如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以 

及其他溫和派，是所有反革命中最危險的，因為他們隱藏在社會主義的 

面具背後。左翼的這種分裂不但加深了對法西斯主義的誤解，還在共 

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在全球範圍內被制度化了一 B次大會是1924 

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大克里姆林宮華麗的安德烈耶夫廳召開的， 

出席大會的有來自46個政黨和49個國家的504名代表。代表大會是在 

「布爾什維克化」這個明確的口號下舉行的，這意味着各個成員黨要按 

照列寧主義的路線組織起來，要與「小資產階級傾向」作鬥爭，同時也 

意味着俄國化，從而有助於擴大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他不會説德 

語）。英斯大林接替了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位置。⑸在沒 

完沒了地控訴托洛茨基及其外國「走狗」的時候，一名來自法屬印度支 

那•的代表插話説:「我覺得同志們還沒有充分領會到全世界無產階級 

的命運……是和各殖民地被厘迫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的。」他名叫阮愛 

國，通常被稱為胡志明。儘管會議的氣氛比較激烈，但代表們在議 

程結朿時仍然集體唱起了《國際歌》。大會代表還瞻仰了列寧的迪體， 

而且大會期間有次會議就是在紅場上進行的，發言者就坐在立方形陵墓 551

的頂端。"3但第五次代表大會最突出的就是讓季諾維也夫在講話中説 

的「法西斯分子是資產階級的右手，社會民主黨人是資產階級的左手」 

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分析。斯大林在講話中重申了這一觀點，認為共 

產國際需要的「不是和社會民主主義聯合，而是要把它當作法西斯化的 

政權的支柱進行殊死鬥爭」。154

如果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教訓，説明斯大林 

的思維方式存在重大的局限，那它的故事還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教訓， 

説明專政髓制是如何紮根的。1924年4月，總理墨索里尼的「國家名單」

,编註：今越南'老挖與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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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了66.3%的選票，而社會黨和共產黨只有14.6%，天主教人民箱 

9.1%。這讓法西斯分子得到了 535席中的374席。5月30日，賈科莫 

馬泰奧蒂(GiacomoMatteotti) 威尼托一個富裕家庭的兒子、博洛尼 

亞大學法律學院畢業生、統一社會黨領導人，他一貫批評墨索里尼並且 

擁有巨大聲望——指責法西斯分子有恐嚇和公然舞弊的行為，要求宣佈 

選舉結果無效。I■我要講的話都講了门他在最後説，「你們為我準備伸 

詞吧。」心11天後，他被人塞進一輛小車，用木工刀捅了很多次，然後 

被人打死。兩個月後的8月16日，他的屍體在離羅馬大約20英里*遠的  

一座淺墳裏被人發現。殺害他的動機是甚麼，現在仍不太清楚。而但 

此事和法西斯分子有關是早已有了定論的：與法西斯秘密警察有聯繋的 

五個兇手在當時差不多立即遭到逮捕。説墨索里尼參與或至少知情， 

那是推測；這從來沒有得到證明或證傷，但謀殺事件對於他擴大自己聯 

盟的密謀起了破壞作用，還差點使他的政府倒台。街頭發生了反法西 

斯示威活動，還有傳聞説要舉行總罷工，議會中墨索里尼的許多溫和派 

支持者都摘掉了他們的法西斯黨徽。(托斯卡尼尼以這裏不是「啤酒園」 

為由，拒絕在斯卡拉歌劇院演奏法西斯青年的黨歌《青年》。尸"受到質 

疑的墨索里尼有點躲躲閃閃。到了 1924年12月，人們普遍認為他會被 

迫辭職。國王拒绝解除墨索里尼的職務，於是，反法西斯議員為了向 

他施壓，離開議會退往阿文提諾山，那裏是古羅馬的平民對貴族進行復 

仇的地方。他們的愚蠢行為讓人想起了 1917年10月退出蘇'維埃代表 

大會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有歷史學家解釋説，意大利參議院反法西斯議員的領袖，「主張用 

突然襲擊(coup衣maifi)的方式逮捕墨索里尼」5但是，大部分反法西斯 

552 議員都拒絕使用非法的手段。”9與此同時，強硬派法西斯分子也在向 

墨索里尼施壓。他們指責對馬泰奧蒂的謀殺太愚蠢，要求自上而下革 

新法西斯主義，並威脅他説要發動政變，再一次向羅馬進軍。160 1925 

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議會發表講話時説：「我在此宣佈，在這莊嚴的

-编註：约32公里。 



第十二車忠宣的學生 769

會議前面，在所有的意大利人民而前，我，而且是我獨自一人，為已發 

生的一切承擔政治的、道義的和歷史的責任。」他想看看那些在場的人 

敢不敢起訴他。他們不敢。1月10日，他發佈法令，宣佈除法西斯黨之 

外，所有政黨都不受法律保護，而且他還開始控制報刊。他拒絕讓對 

手們回到議會，並宣佈由於退出議會，他們已失去議員資格。直到這 

個時候，意大利才從君主立憲變成了一黨專政。法西斯黨的黨員證成 

了在大、中、小學獲得教職的先決條件。很快，墨索里尼便開始自稱 

為領袖（冶心）。讓法西斯奪得政權的不是1922年的向羅馬進軍，而是在 

馬泰奧蒂危機中擊敗反對者，一舉扭轉局面。

在歷史上，有些時刻本來可以卻沒有成為轉折點，或者是轉向了相 

反的方向，就像1924年在法西斯意大利和蘇聯同時發生的那樣——前 

者是因為反對派退出了議會以及國王的原因，後者是因為季諾維也夫和 

加米涅夫。代表大會是斯大林有軟肋的少數時刻之一，而且他在大會 

召開前的全會上已經提出解除自己的職務，因此，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 

夫本來可以把該項措施列入大會議程。他們不可能察覺不到斯大林的 

野心。⑹也許他們以為披露口授文件，讓他受傷就可以了。不過，單 

是從機會主義的立場出發，他們就該利用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去拿下這 

位總書記。在意大利，如果墨索里尼的政治生命毀滅，風雨飄搖的議 

會制度本有可能在街頭戰鬥隊的厘力和國王的軟弱無能中倖存下來 , 儘 

管也有可能推動法西斯中最強硬、最卑鄙的地方首領羅伯托•法里納 

奇（Roberto Farinacci）之流崛起，而此人或將推動更激進的法西斯主義 

社會革命。在蘇聯，由於斯大林的競爭對手都很平庸，解除他職務的 

结果有可能只是暫時的；基於同樣的原因，也有可能會加速由他所維持 

的一黨統治的最終瓦解。

就像墨索里尼克服了馬泰奥蒂危機一樣，斯大林也克服了列寧口 

授文件所引發的危機，不過»斯大林沒有能夠全身而退。岀席黨的第 

十三次代表大會的近1,200名代表見證了他所受到的羞辱。其中許多 

人無疑又把情況講給了他們所代表的75萬黨員。巴黎的孟什維克流亡 553

分子的報紙《社會主義通報》（1924年7月24日），提到了列寧的口授文 

件。漸漸地全世界都知道了 ：列寧曾要求解除斯大林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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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地缘政治理論

在莫斯科，很難用幾句話説清楚這樣一種局面：蘇聯有意成為全球 

秩序的新選項，而現存的秩序又並未消失。，M到1920年代中期，約有 

20個國家一其中不止日本和波蘭，還包括幾乎所有的主要國家，例 

如德、英、法、意（美國除外）——都承認了蘇維埃國家，但誰都沒有犯 

這個共產黨專政的國家看作是一個親密而又可信賴的夥伴。鑒於蘇聯的 

行為，它們怎麼可能這麼看呢？，H在某種意義上，蘇聯與當時的其他任 

何國家沒甚麼兩樣，都在設法攔截和破譯外國人的無線電信號和郵件。 

事實上，從1921年開始，一個特別的密碼部門就能讀懂外國使館從莫斯 

科發往柏林和安卡拉的加密電報，波蘭的密碼也在1924年得以破譯（日 

本的密碼在1927年破譯）；這進一步加深了蘇聯本來就很深重的懷疑心 

理，認為I■外交關係」就是同敵人打交道。咄同時，英國人也破譯了蘇方 

的密碼，因而可以對共產黨在內部和外部説的話進行比較5結果失去了 

對蘇方本就很薄弱的信任。然而斯大林和他那些好管閒事的外國同行不 

一樣，他不太理解，或者説沒甚麼興趣，為甚麼在外交事務中還要同時 

建立信任關係。在蘇聯領土上的外國使館被當作帝國主義的特洛伊木馬 

—就連至關重要的貿易條約也被當作「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刺探和顛覆 

活動一另一方面，蘇聯也在一邊與外國進行外交和經濟的往來，一邊 

利用自己的駐外使館侷動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發動政變。，66

作為蘇聯之外唯一發生過共產黨式的「革命」的國家'蒙古有着特 

殊的地位。列寧去世的時候，德國大使烏爾里希，馮*布羅克多夫一 

蘭曹伯（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以駐莫斯科全體外交官的名義 

敬献花圈，但蒙古大使本人向「全世界勞苦大眾的領袖、弱小民族的朋 

友和捍衞者」專門送了花圈。”71924年，類似於君主的首領博克多格根 

554 去世，時年55歲。當時沒有按照傳統的方式確定他的轉世化身，而是 

在蘇聯人的監督下成立了 I■蒙古人民共和國」。戚蘇聯「顧問J已經在童 

着蒙古名義上的領導人背後的繩子。”9在蒙古版的奧格伯烏成立後 ， 

蒙古黨的黨員敷量因清洗而減少了一半；接着又發生了多起神秘的死亡 

事件，死者包括幾位最早的蒙古革命家，而他們還向蘇聯尋求過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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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外交部一名官員在訪問時發現，蒙古「實際上正在變成俄國的一個 

省」。m儘管由蘇聯領導的建立單一中央集權的貿易合作社的嘗試失敗 

了，儘管蒙古的入學兒童只有400人，可政治洗腦的工具依然出現了 ： 

1924年11月10日，在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出版了第一期蒙語報紙 ， 

那是蒙古人民黨的喉舌。”'耍在一個牧人和僧倡的國度建立社會主義 

秩序，這給共產主義的實踐和理論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難題。不過，衞 

星國蒙古最直接的作用，是作為亞洲民族解放的前出基地為蘇聯的安全 

利益服務。

至於歐洲，再次發動共產黨政變的夢想並未因為在德國和保加利亞 

的失敗而破滅。人稱揚•別爾津（Jan Berzin）的蘇聯軍事情報機關負責 

人'前拉脱維亞步槍團成員彼得里斯•庫濟斯（PeterisKuzis），在1924 

年春天派遣大概60名特工人員潛入愛沙尼亞，準備和愛沙尼亞共產黨 

一起奪取政權。m但愛沙尼亞反間諜機關加快滲透當地共產黨地下組 

織，結果在1924年11月10至27日的審判中，有149名當地共產黨人受 

到指控，罪名是參加秘密的共產黨組織（該黨已巡到取締），是蘇聯的 

奸細。7人被判無罪，但是對於那些被判有罪的人，處罰很嚴厲：1人 

死刑；39人終身監禁；28人15年監禁。

無論如何，莫斯科還在繼續準備暴動。,73 12月1日星期一，拂曉時 

分，幾百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地下黨員、蘇聯商船上的武裝裝卸工人 

和蘇聯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分成若干小分隊，襲擊了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 

各個戰略要點。m黑暗中，暴動人員在兵營裏四處追逐衣衫不整的士 

兵，扔手榴彈一險栓沒拔——還爬進坦克，卻沒想到坦克車庫的出 

口被堵住了。'”儘管如此，這些小分隊還是把最主要的火車站佔據了 

兩小時，他們在那裏殺死了鐵道部長（他是趕來調查情況的）。他們還 

佔領了政府首腦（州長老）的宅邸和一處軍用機場。但原計劃一同進行 

的工人起義並未實現。到上午10時，政變結束。176按照官方的統計， 555

250多名暴動人員有12人在交火中身亡；後來又死了一些，而在長達數 

月的搜捕中，被捕的約有2,000人。有些人逃到了蘇聯。蘇聯的報紙想 

當然地寫道，愛沙尼亞的工人起義遭到了 I■資產階級白衞分子集團」的 

欽壓。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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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在《真理報》上又發表了一篇猛烈抨擊托翻 

基的文章（1924年12月20 0） ＞並把它作為自己的文集《走向十月革命個 

道路》（1925年1月）的序言，標題是〈論一國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護 

能夠在一國建成。”同樣的話斯大林在1917年8月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上也説過，現在實際上只是在肯定蘇聯這七年的存在。列寧之前已經俏 

悄地接受了這一觀點，認為如有必要社會主義是可以在一國建成的。也 

就連托洛茨基也在1923年春天，在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的一次非 

公開演講中認為，「如果除俄國之外的整個世界都崩潰了，我們會不會毁 

滅？……不會，我們不會毀滅，因為我們的資源，因為我們佔地球的六 

分之一」。*誠然，當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在1924年4月和5月在 

《真理報〉上連載並以《論列寧和列寧主義〉為題岀版單行本（1924年5月） 

的時候，裏面有段話否認了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但是在1924 

年底再版的時候，那段話被删掉了。⑻而且斯大林只是宣佈率先在一國 

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因為他強調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需要幾個 

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幫助，強調世界革命仍會發生，最有可能是因為受帝 

國主義壓迫的那些國家發生起義，而那些國家有望得到蘇聯的幫助。這 

意味着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實際上「具有國際性質」，意味着俄國負有 

特殊的使命，而這種使命現在披上了革命的外衣。成在他的著述中，這 

篇文章受到的誤解最多，但在最初發表的時候，並未引起甚麼爭議。照

歐洲的孟什維克報紙《社會主義通報〉把斯大林的立場誇張地説成 

是「歐洲算得了甚麼——我們自己能行」。川這種觀點在俄國的確是根深 

蒂固。過去帝俄的國際姿態搖擺不定，一方面想和西方建立同盟，另 

一方面，作為拜占庭帝國和蒙古人宏偉的歐亞帝國的繼承人，又想在一 

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擔負起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斯大林對「一國 

社會主義J的論述，表面上看來就像是這樣的一篇獨立宣言——蘇聯用 

556 不着等待西方的革命也可以前進一因此像是耽溺於那空間不斷擴張 

卻又自我設限的老調陳腔之中。但是，擺好防禦的架勢，實際上並不 

'譯註：在《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的樣題是〈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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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俄國擺脱西方：西方仍然很強大，在地緣政治上仍然是一種威脅， 

況且它們還擁有對俄國（以及現在的蘇聯）來説不可或缺的先進機器。 

把俄國視為堡壘的態度雖然有誘惑力，卻根本不管用，這一點別説是托 

洛茨基，連斯大林也很清楚。他的〈論一國社會主義〉一文的關鍵，不 

在於對西方的那種有些想當然的輕蔑態度，而在於有段話中他認為，布 

爾什維克取得勝利之所以相對容易是和三個外部情況有關，而那三個外 

部情況又都和世界大戰有關：存在「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即英法集團和 

德奧集團」，它們忙於殊死搏鬥，無暇認真關注俄國的革命；可惡的戰 

爭在俄國激起了對和平的渴望，這讓無產階級革命似乎成了擺脱戰爭的 

唯一出路；戰爭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引發了強大的工人運動，而那些工人 

對俄國革命抱着同情的態度。度換句話説，就在斯大林用階級分析的 

方法對法西斯主義作出淺陋理解的同時，他在思想上也取得了突破，把 

革命與戰——而不僅僅是階級——聯繫起來。

另外，斯大林還承認，世界革命給蘇聯提供了工具，可以承擔起 

全球性的特殊使命，突破受到圍困的地緣政治空間。從古莫斯科大公 

國開始，俄國總是以邊界敞開、缺乏安全感為由，通過犧牲較弱的鄰 

國（瑞典、波蘭、奧斯曼帝國、中國）來擴大自己的疆域。网入中亞和 

滿洲，在那裏修築鐵路，以縮短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路程，過去這些帶 

有純粹冒險主義色彩的行為，現在可以看作是一種合乎邏輯的進步，不 

這麼做的話進步就會半途而廢。他布爾什維克煽動世界革命，在某種 

程度上是終極的「防禦性」擴張主義。但是，沙皇時代的邊疆地區容易 

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與國內沙皇制度的反對者一起惹是生非，而現在 

的邊疆地區則有許多羽翼豐滿的反蘇國家：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 

宛、芬蘭、波蘭、羅馬尼亞。按照蘇聯人的説法，這些國家被稱為「邊 

陲國家」。它們要求列強擔負起重任，確保小國間的合作，以備再次對 

蘇聯發動武裝干涉，可在蘇聯人眼中，這些小國不過是世界帝國主義陰 

謀中的玩物。斯大林之所以要在愛沙尼亞發起暴動，部分原因就是為 

了不讓反蘇武裝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獲得採取行動的基地。w蘇聯的 

情報分析報吿稱，1924年，芬蘭與波羅的海三國召開過一次會議，交 557

換了有關蘇聯的情報——那些情報是靠設在赫爾辛基、里加、塔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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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利沃夫和維爾諾的監聽站得到的一並準備在希望與移居國外 

的親人團聚的流亡者家屬中間招募特務。度（這類情報更容易使人把前 

帝俄領地的獨立看作是非法的。）啷斯大林如此熱衷於在德國發動共產 

黨政變，也是出於對俄國國際處境的考慮，因為在他看來，政變是對猬 

立的波蘭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的打擊，否則沒有辦法解釋那種狂熱。

在1925年1月19日討論國防預算的中央全會上，斯大林關於在愛 

沙尼亞政變失敗的講話很能説明問題。他在會議議程中增加了讓托洛 

茨基繼續擔任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議題。'舛托洛 

茨基不想等別人來解除自己的職務，就在1月15日提交辭呈，然後再 

次前往南方的阿布哈茲。団加米涅夫順水推舟，建議由斯大林接替托 

洛茨基的軍事職務，但斯大林不想放棄或放鬆他對黨的機關的控制。，M 

剛被任命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已經在負責陸海軍人民委員部日常工作的 

米哈伊爾•伏龍芝，從第一副手晉升為人民委員％但是全會對於愛 

沙尼亞事件的分析同樣值得注意。斯大林認為-「那裏的人民開始行動 

起來了，製造出一些聲音，並試圖得到某些東西，但所有的事實表明， 

如果沒有紅軍的存在，如果不能團結一致、提高警惕並〔在民眾中〕造 

成事實，那就做不成甚麼重要的事情。」他還説：「我們的旗幟依然是和 

平的旗幟。但是，如果戰爭一旦爆發，我們就不應該坐着不動。我們 

必須行動，但我們是最後行動。我們行動的目的是為了把有決定性的 

硃碼、把能夠舉足輕重的硃碼放在天平盤上。由此應該得岀結論：要 

準備對付一切，要準備好自己的軍隊，要供給軍隊鞋子和衣服，要訓練 

軍隊、改進技術裝備，要改進化學部隊和空軍，要把我們紅軍的水平普 

遍提到應有的高度。這就是國際形勢要求我們做的事。」或"

在列寧去世的週年紀念日（1925年1月21日）之後，斯大林重申了 

自己關於戰爭與革命的主題，當時，紅軍政治部在停止向托洛茨基匯報 

後，没過幾天就下發了一張推薦讀物清單，排在首位的是斯大林的《論 

列寧和列寧主義》。佥「同志們，這似乎很奇怪，但這是事實，」斯大林

,課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15頁。



第十二荒忠底的學生 775

在1月27日莫斯科黨組織代表會議上説，「如果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個主 

要聯盟在1917年帝國主義大戰中不互相進行殊死的鬥爭，如果它們不 

互相扼住喉嚨，如果它們不是自瑚不暇，沒有工夫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558
蘇維埃政權當時就未必站得住腳。重複一遍，我們敵人之間的鬥爭、 

衝突和戰爭是我們極大的同盟者。」蘇聯的地緣政治理論誕生了。

拒絕與歐洲和解

斯大林幻想資本主義內部會發生戰爭，從而使自己坐收漁利，這一 

點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黨人似乎陷入了過去困擾沙俄外交政策的兩難 

境地：是像杜爾諾沃主張的那樣面向德國，還是像倒霉的沙皇政權選擇 

的那樣面向英法。'"與列寧一樣，斯大林也把英國視為世界帝國主義 

的主要支柱 > 這是透過馬列主義棱鏡折射出的那種在帝俄時代就很常見 

的恐英情緖。此外，重建法俄同盟的可能性之所以變小，不只是因為 

法國人憎惡共產黨政權，也是因為波蘭國家在德國另一側的復活削弱了 

俄國的戰略價值；為了遏制柏林，巴黎的目標轉向了與華沙的夥伴關 

係。就斯大林而言，他主要操心的倒不是遏制德國，那是沙皇時代與 

法國結盟的理由，他考慮的主要是從德國那裏得到好處：可以和它團結 

起來反對凡爾賽體系，也從德國得到轉譲的技術。但斯大林一定會大 

吃一驚，因為兩大敵對集團曾為沙皇俄國提供一個攸關生死的選擇，而 

蘇聯連這個選擇也被奪走了。

蘇聯率先採取了某些措施。斯大林鄙視資本主義列強的要求，尤 

其是英國人的要求，即在雙邊協議中須有不得進行宣傳之類的條款—— 

英國人不停在宣傳，指責蘇聯的內政，比如説鎮壓活動，就好像他們的 

警察沒有毆打罷工工人似的一S蘇聯人忍氣吞聲，象徵性地宣佈放棄 

共產國際在英帝國的宣傳。”8這讓蘇聯在1924年2月從英國那裏得到 

了夢寐以求的外交承認，接着又在1924年8月8日，與英國歷史上的首

詡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6-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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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工黨政府就簽訂商務條約草案一事達成協議。該條約草案為英國商 

品提供最惠國待遇，而作為交換，蘇聯將會獲得大筆貸款，雖然只是在 

成功解決沙皇時代債務法律地位問題的談判之後。價9後一個交易尚未 

559 得到確認，英國就在10月29日舉行議會選舉，結果工黨選舉失敗(由於 

英國情報機關的暗中破壞)。保守黨的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成為首相。新任英國外交大臣奧斯丁 •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向 

莫斯科遞交了官方照會，説「陛下的政府認為，不能把這些條約推薦給 

議會考慮或者是提交給國王陛下批准」。當時出現了一封偽託季諾維也 

夫之名的信件，似乎證實了共產國際在不列顛群島從事顛覆活動以及工 

黨與莫斯科在政治上的眉來眼去。2°°當反共利益集團在英國活動的時 

候，在蘇聯，遠遠不是所有的共產黨人都能認識到，給英國吸血鬼資本 

家償還淌血的沙皇政權欠下的債務具有重要意義。201不過，各個主要 

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不容小觑。皿西方擁有技術。

莫斯科還實現了與柏林的商業往來一其意義被外交承認掩蓋 

了一因而有望在德國的幫助下，推動蘇聯工業的現代化，但是在這 

裏，共產國際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特別是共產黨人在德國發動的未 

遂的暴動。加3柏林方面指責德共勾結德國右翼民族主義分子反對魏瑪 

共和國，蘇聯人則對德國謀求與西方的和解極為慣怒。在蘇聯軍方情 

報機關截獲的一份秘密文件中，德國國內的親西方分子斷言"毫無疑 

問，莫斯科準備犧牲德國的利益」。湖但是在德國的外交界也有一個 

「東方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德國駐莫斯科大使烏爾里希•馮•布羅克 

多夫一蘭曹伯爵。他支持過高爾察克和其他反布爾什維克武裝，但在 

他們最終失敗之前，他就準備充分利用布爾什維克政權。205在擔任魏 

瑪共和國首任外交部長的時候，布羅克多夫一蘭曹率領德國代表團參 

加過1919年的凡爾賽條談，公開宣稱如果只有德國認罪，那無異於説 

謊。他還警吿，凡爾賽條約的內容會讓德國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聯 

合起來。而之所以要同蘇聯人建立緊密的關係，在他看來是為了對付 

法國的凡爾賽投降令，並讓德國再次擔負起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當 

然，他厭惡布爾什維主義，但也憎恨法國除干邑白蘭地之外的一切，而 

且他擔心自己在柏林的同事會讓德國與英國結盟，從而把蘇聯人推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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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懷抱，那就是在重複世界大戰中兩線作戰的錯誤。這位伯爵與同 

樣是貴族出身的契切林有了共同的追求，他們甚至都習慣於在夜間工作 

（兩人常常在午夜過後會晤）。2°7最重要的是，契切林和布羅克多夫一 

蘭曹的雙人舞，符合斯大林恐英親德的列寧主義傾向。

蘇徳關係中的一個隱藏維度是秘密的軍事合作，那在列寧主政時 

就開始了。208凡爾賽條約對徳國軍隊的規模、訓練、武器生產甚至是 

否可以在國外派駐武官，都有嚴格的規定，但蘇聯人表示德國可以不 

遵守這些規定。大型的德國製造商（比如布洛姆一福斯公司、克虜伯公 

司、信天翁飛機製造廠）可以在蘇聯境內生產潛艇、飛機和大炮，而魏 

瑪防衞軍也獲得了秘密的訓練設施。至於蘇聯人，他們是想吸引德國 

公司以租賃或特許經營的方式，接管並振興濒臨倒閉的武器工廠。莫 

斯科歡迎「非官方」德國軍事代表團，該團打的旗號是核實德國在蘇聯 

境內的經濟特許權，在秘密文件中被稱為「莫斯科中心」，為首的是一 

位I■阿拉伯的勞倫斯」式的人物，名叫奥斯卡•馮•尼德邁爾（Oskar von 

Niedermeyer）。他曾在世界大戰中率領代表團出使過阿富汗和奧斯曼帝 

國，號召各個部落反對英國人。除了合作，德國人還利用「莫斯科中心」 

搜集情報，但容克公司的確重新開了一家飛機廠，就在莫斯科郊外（菲 

利）。同時，德國還有望在財政上為蘇聯遠遠超出軍事範圍的工業採 

購提供巨大的便利。契切林知道馮•布羅克多夫一聞曹直接聽命於德 

國總理，於是就在1924年秋天向這位大使提出，把拉帕洛夥伴關係擴 

大為I■大陸集團」，與法國一起對抗英國；他還強調説，蘇聯與英國在 

亞洲存在利益衝突。2,0

再説柏林，那裏對蘇聯人的懷疑仍然沒有消除，人們普遍認為德國 

需要英國的支持，以便同法國作鬥爭，修正凡爾賽條約；德國拒絕了蘇 

聯的建議。2"在大陸集團議題上受挫後，契切林在政治局的全力支持 

下，提議建立蘇德雙邊同盟。212德方沒有馬上就拒絕這一想法，因為 

雙方都對波蘭存在敵意和領土要求，但是對於後者，至少從契切林表達 

的意思來看，蘇方還在猶豫，因為契切林想要的不是重新瓜分波蘭，而 

是不要經由波蘭領土或從波蘭領土岀發侵犯蘇聯的安全保證。”3蘇聯 

人沒有忽視法國的作用，而法國也承認了蘇聯（1924年10月），但法國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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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守分子極為憎惡飄揚在重新建立的大使館上方的紅旗。共產馳 

官員卡爾•拉狄克在德國報紙上談到蘇聯與法國的談判，但這並编 

561 觸動柏林。雖然有拉帕洛條約的突破，但德蘇間的逢場作戲就像是形 

式婚姻，雙方互相欺編。斯大林這時正在大談「英美之間由於石油，由 

於加拿大，由於銷售市場等等而引起的鬥爭；英美集團和日本之間由於 

東方市場而引起的鬥爭；英法之間由於爭奪歐洲的勢力而引起的鬥爭； 

以及被奴役的德國和佔統治地位的協約國之間的鬥爭，——這些大家都 

知道的事實表明，資本的成就是不鞏固的，資本主義『恢復健康』的過 

程裹隱藏着它內部袞朽和瓦解的前提」/接着，德國外交部長古斯塔 

夫•施特雷澤曼伸出了觸角，想要實現與協約國關係的正常化。214

英國優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帝國，它不想在歐陸投入過多的資源，0 

而迫切希望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整合德國，以消除想像中的戰爭基礎， 

甚至也許可以讓德國去控制蘇聯。英國外交大臣奧斯丁 -張伯倫對於 

法國在安全上的關切十分敏感，這在倫敦的高級官員中十分難得，但 

他一心想把德國從蘇聯那裏撬走。然而就施特雷澤曼來説，他仍想保 

持蘇德間的軍事合作。1925年4月15日簽訂了開辦航校的協議，並在 

蘇聯的利佩茨克市破土動工（不到兩年航校就會全面啟用）。215 1925年 

8月，魏瑪防衞軍軍官首次觀摩了紅軍演習（他們到達時假扮成德國工 

人共產黨員）。一群裝扮成保加利亞人的紅軍軍官回訪德國，觀摩了秋 

季軍演。「德軍指揮機構想方設法不讓我們和士兵接觸」，1925年10月 

3H，代表團團長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向莫斯科匯報説。而且他逮 

説，「秘密觀摩是被接受的」。（可以想見，為蘇聯人開車的德國司機其 

實懂俄語，卻假裝不懂。）令圖哈切夫斯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士兵們 

紀律嚴明。我沒有看到軍官粗暴對待士兵的現象，但我的確看到了中 

士粗暴對待士兵的現象……有人注意到，在野戰指揮部和總參謀部的 

軍官中貴族的比例很高。」m可就在此時，施特雷澤曼與西方的接觸有 

了結果。

•譯註：《斯大林全粉第7卷，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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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迦諾公約包括七個協議，是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與德 

國及波闌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間在度假勝地馬焦雷湖畔通過談判逹成的 

（1925年10月5-16 0 ）。德國承認它在西部的邊界（萊茵蘭），實際上 562 

就是把阿爾薩斯和洛林割誠給法國，並同意對其朿部壕界含糊的仲裁 

结果，其實就是為將來的修正留下餘地。徳國有了加入國際聯盟的機 

會，從而可以擺脱自己低下的地位。「戰爭的大門關上了」，法國外交部 

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宣佈（以前在凡爾登受到圍攻時 

他曾擔任過政府首腦）。但是對於徳國與其東部幾個鄰近小國的關係， 

當時並未作出類似的不侵犯保證或共同擔保。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 

貝克（JozefBeck）後來抱怨説，「那是正式要求德國進攻東方，以換取西 

方的和平」。已退休的前國家元首約瑟夫•皮爾蘇茨基評論説，「所有 

誠實的波蘭人聽到這個詞〔洛迦諾）都會咋一口」。小儘管如此，三個主 

要的人物（白里安、施特雷澤曼和張伯倫）後來全都得了諾貝爾獎。沒 

有接到邀請的蘇聯人驚恐地發現，德國顯然已被拖回到西方的軌道，成 

了據信以英國為首的反蘇同盟的一分子。契切林倒是讓施特雷澤曼作 

出承諾，説德國不會參與對蘇聯的制裁，也不會謀求與波蘭恢復遗境友 

好關係。皿但是對德國動機的懷疑仍然沒有打消。蘇聯報刊談到了「一 

個聯合起來的帝國主義反蘇集團」-2,9

洛迦諾公約意味着兩個資本主義集團逹成了協議，這就讓斯大林的 

理論一蘇聯可以從即將發生的資本主義的內部戰爭中坐收漁利一有 

了破產的危險。這是資本主義的「穩定」嗎？ 在準備1925年底的講話 

時，斯大林在筆記中苦苦思考洛迦諾公約的意義。「他們想要重複普法 

戰爭前存在的（■保證條約」的歷史，」他寫道，「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為了準備新的戰爭而對各種力量進行编組的活動都是隱藏在保障和平的 

説法（和平的保證）下面的。」但是在過去，斯大林繼續寫道，俄國是帝 

國主義小集團的炮灰，而現在「俄國不可能也不願意要麼成為資產階級 

國家的武器，要麼是後備軍，要麼是炮灰」。他還着重提到了英國保守 

黨人的花招，因為他懷疑他們正在陰謀利用波蘭對付蘇聯。22i在1925 

年的其他講話中，斯大林認為國際形勢的特點與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那 

段時間很相似。些換句話説，他拒絕接受資本主義能夠持久穩定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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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洛迦諾公約雖然讓斯大林很是震驚，但他仍然堅持認為，帝凱 

義集團之間肯定會發生自相殘殺的戰爭，蘇聯有可能因此而獲益，辄 

563 有可能因此而爆發。要是作出相反的判斷，那就意味着蘇聯必須在韦 

心原則上對資本主義列強作出重大的讓步，直至同意在國內實行政治刍 

元主義。要麼是資本主義列強因在市場和殖民地上固有的矛盾而開填 

戰端、自相殘殺，要麼是列寧主義錯了而蘇聯陷入困境。

二頭同盟

斯大林的機關，還有季諾維也夫在列寧格勒的機關，向公眾印發了 

大量帶有傾向性的小冊子，抹殺托洛茨基在十月政變和內戰中的功績 ， 

抹黑他的形象（「擁護列寧主義，反對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有辩 

法讓這句話在各省報刊上出現。224但他在繼續詆毀托洛茨基的聲譽， 

尤其是國際聲譽方面，也很有一套：在1925年2月的一份被奧格伯烏截 

獲的報吿中，有英國外交官認為，托洛茨基在被解除職務之後仍是用 

國布爾什維主義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甚至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中最 

重要的人」。報吿副本送給了斯大林。〃不過，托洛茨基不再是斯大林 

唯一的目標。早在1924年底，斯大林就開始對他的兩位盟友加米涅夫 

和季諾維也夫採取行動。他用剛成為自己心腹的尼古拉•烏格拉諾夫 

取代了加米涅夫的一個門徒，擔任莫斯科黨組織負責人和中央委員會書 

記。以烏格拉諾夫原先是在列寧格勒季諾維也夫的手下工作，但兩人 

發生了衝突，而斯大林發現了烏格拉諾夫，並把他從下諾夫哥羅德提 

拔到首都；在莫斯科，烏格拉諾夫拒絕了季諾維也夫的拉攏。227最重 

要的是，尼古拉•布哈林已經進入政治局，填補了列寧去世空下的位 

置，讓正式（有表決權的）委員繼續保持七名，而斯大林對他變得十分 

關心。從1924年8月起，三駕馬車在政治局會議之前的集會擴大為I■七 

重奏J：除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還有布哈林、李可夫、 

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也就是除托洛茨基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再加 

上中央監察委員會負責人（古比雪夫）。他但斯大林已在着手重新佈局 ， 

與36歲的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建立同盟。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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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斯大林的計謀，托洛茨基無意中幫了大忙。1924年底，再次 

從髙燒中康復的托洛茨基從溫泉城基斯洛沃茨克又引爆了一顆文字炸彈 

——〈十月的教訓〉。23°它描述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1917年政 

變的經過，托洛茨基給這件事情貼上的標籤是「擅離職守」和「當然不是 564

意外」——這個説法直接出自列寧的口授文件。（沒有提到斯大林，就好 

像他1917年沒有露面似的。）托洛茨基本性難移，又説到自己幾次糾正 

列寧的錯誤。儘管如此，他還是讓三駕馬車受到了沉重打擊。斯大林 

發動了所有反對托洛茨基的力量：兩個月時間，《真理報》刊登了至少 

30篇譴賁「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其中包括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 

維也夫甚至索柯里尼柯夫的文章。心單是在同一期《真理報》上，就刊 

登了加米涅夫一篇冗長、拖沓的抨擊文章和斯大林一篇犀利的短文。小 

克魯普斯卡婭的反駁文章稱讚了托洛茨基的「巨大能量」，但認為他用 

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的能力「薄弱」，往往從「純榨『行政的』和完全表面 

的」角度理解黨的作用一這也和列寧口授文件的説法相似。小但季諾 

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形象嚴重受損：大部分黨員都沒有聽説過兩人曾反 

對1917年政變，而且托洛茨基還把它和1923年德國政變的失敗聯繫起 

來，警吿説，要是任由這種「怯懦行為」發展下去，那會很危險。

先與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聯合起來反對托洛茨基，再與布哈 

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聯合起來反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這 

種為了削弱競爭對手而不斷改換政治同盟的做法，幾乎算不上甚麼特殊 

的本領：這不過是「個人專政課101」。可他那些初級的伎倆仍然讓昔日 

的夥伴大吃一驚。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魯普斯卡婭——她仍然住 

在以前和列寧一起住的地方一三人開始單獨開會。與此同時，斯大林 

也開始明目張膽地向他們挑釁：書記處的莫洛托夫不再邀請季諾維也夫 

的支持者參加沒有了托洛茨基的黨的半閉門會議，這或許是想誘使I■列 

寧格勒幫」獨自開會，那樣一來，就會讓它顯得像是一個非法的派別組 

織。另外，托洛茨基後來聲稱——聽起來像真的似的一當時斯大林的 

手下散佈謠言説，他們的頭領正打算與托洛茨基和解，基至在1925年 

3月派了幾名使者去阿布哈茲找他。（搭載那幾名使者的飛機墜毀了。） 

「斯大林並不是亂了方寸门托洛茨基寫道，「他只是想在『托洛茨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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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引起幻想，在季諾維也夫分子中引起恐慌。」”4想來最後一擊囑？ 

後來，當季諾維也夫及其在列寧格勒黨組織中的支持者強烈要求取消花 

洛茨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資格甚至黨籍的時候，斯大林在他們的 

攻擊面前為托洛茨基作辯護。浏至於布哈林，他在撕咬過托洛茨基之 

後，便開始利用自己流暢的文筆，幹勁十足地向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發起兇狠的攻擊。完全處於斯大林庇護下的布哈林，成了正在形成的 

二頭同盟中的另一半。

「發財吧」

565 使新經濟政策發揮作用的不是布哈林這位意識形態理論家，而是格

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這位財政人民委員。索柯里尼柯夫沒有擺出布爾 

什維克身穿皮衣的典型姿態。「他是個外表有些柔弱的紳士 5有一張印 

度王公似的臉，」他的妻子加林娜•謝列布利亞科娃（Galina Serebryakova） 

寫道，「他那優雅的姿態，純潔高貴的面龐，直挺高傲的鼻子'橢圓形 

的黑眼睛，高挑的身材，輪廓鮮明的嘴唇和漂亮的耳朵----&的風度塁

止就像一個發育良好 ' 身體強健的英國貴族。」况但索柯里尼柯夫其實 

很強硬。他雷厲風行，提高黨務官員的工資，並且取消紅包（「獎金」）' 

特殊食品袋、特殊的時裝工作室、國家提供的別墅 ' 個人小汽車等其他 

所有待遇。這些額外的好處哪怕是漲工資也很難取消，但索柯里尼柯夫 

在竭力防止黨務官員利用國家預算中飽私囊的同時5自己就過着他所倡 

導的生活。（■他不會接受不認識的人的禮物，下屬的東西也堅決不要。J 

他的妻子強調説，I■他為蘇維埃政權節約每一個戈比'他不但不花給他 

在國外出差的錢，而且一般情況下會把很大部分預支的錢又還回去。J 

他在國外出差的時候總是坐三等座，住最便宜的旅館。237

索柯里尼柯夫從戰後歐洲的資本主義經驗中為蘇聯吸取了教訓 。 

例如，在1924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他認為在法國和德國，「資產階级」 

利用通貨膨脹，犧牲工人和農民的利益支持私有工業。他相信國有工 

業更好，但仍然警吿，國有工業的利益有可能與「作為一種政治組織的 

國家J的利益發生衝突。換句話説，如果國有工業自主行事，造成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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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膨脹的代價就要由煨民來承擔，因為他們是不可能讓自己的資金快速 

周辑的，結果只能眼呼聊地看着資金眨值。索柯里尼柯夫還根據歐洲 

的通貨膨脹推斷，由於缺少穏定的貨幣，蘇維埃國家可能會陷入政治危 

機，就像法國所發生的那樣，更別説魏瑪德國了。索柯里尼柯夫得岀 

結論，儘管蘇維埃國家試圆利用通貨膨脹來支持工業，可它會像歐洲 

I■資產階級」那樣，不得不放棄這種打算。皿但許多共產黨人依然不相 

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黄金可以保值，不相信蘇聯需要推累資本主義國家 

的貨幣作為儲備，儘管他們對於黨控制着「制高點」（重工業、鐵路、對 

外貿易）的事實頗感欣慰。A蘇聯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連支付拖欠的工資 

都很困難，更談不上投資未來。「蘇聯存在非常大的資金缺口 > J1924 

年12月，英國外交部門的一份秘密報吿説，「工廠急需更新設備，但哪 

裏有資源可以支付這些設備的費用呢？

1925年的工業平均產量不到1913年的一半，索柯里尼柯夫在蘇聯 

工業游説團體中的對手們驚呼，他正在扼殺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 

基礎」。最突岀的是，左派經濟學家葉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交 

了一篇系統考察的論文，標題是〈社會主義積累的基本規律〉。它根據 

馬克思關菸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思想，主張存在一個強制「徵收剩餘產 

品」的階段，也就是以低價大量抽取農村和手工業勞動的資源。a* 但索 

柯里尼柯夫的貨幣改革和嚴格控制預算的做法收到了回報——到1924 

年，貨幣税取代實物税，經濟重新貨幣化一可是在國有工業中，成本 

上升，勞動生產率卻沒有提髙。同時，管理不善和浪費的現象非常突 

岀。國有托拉斯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場規律的約束：那些經營狀況較 

好的，分配到的預算反而少，差的卻可以得到緊急財政撥款從而免於破 

產。242索柯里尼柯夫的猶豫是完全有道理的。他著書立説，堅持認為 

蘇聯制度的特點是「國家資本主義」，認為要在過渡時期維護無產階級 

利益，就必須採取資本主義的方法，認為國家要想振興經濟，就只有與 

世界經濟重新結合起來。243

但是，導致索柯里尼柯夫受挫的原因在於1924年的收成很差，而 

且有些地區的饑荒沒有結束。為了獲得外匯而岀口糧食的做法在那個 

饑餓的夏天完全中止了。沁政府首腦阿列克謝•李可夫和奥格伯烏的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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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戈達在記者的陪同下巡視了伏爾加河流域。（「亞戈達同志门蘇聯 

記者米哈伊爾，柯爾佐夫（Mikhail Koltsov）説，「您有沒有想過1要是 

沒有角，您看上去就不像是您了 ？」包括亞戈達在內的所有人都大笑起 

來。）李可夫在自己的家鄉薩拉托夫市中心的廣場對一大群人發表了講 

話——12年前，在舊制度統治的時候，他在參加五一示威活動時在廣 

場上挨過打。「就是這些石頭曾經被我們的鮮血染紅了，」他説，「在那 

些日子裏，我們夢想着一個擺脱沙皇制度的禍害而獲得拯救的俄羅斯。 

這個夢想現在實現了。但是，摧毀專制制度只是我們任務的一部分。 

567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建設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主義俄羅斯。」廣場上爆發 

出熱烈的掌聲。但是當李可夫來到農村的時候，農民問他：「甚麼人算 

是富農？會不會一個農民（muzhik）^有一匹馬、一頭牛和幾隻家禽就 

算是？」李可夫想要安撫那些農民，但卻回答説：「如果我們讓富農日 

子好過，我們很快就會回到舊社會一個村子都有少數富有的農民， 

其他的都是窮人。你們想要那些剝削分子嗎？」仙當然，李可夫十分清 

楚，危險在於治理上的無能和腐敗。次但是，報吿都在聲稱富農已經 

奪取了合作社和農村蘇維埃的控制權，在這種情況下，黨內有關農業政 

策的爭論都集中在階级劃分問題上。247

與为皇時代一樣，國家不可能向下一直「看」到實行自治的農村。 

農民革命強化了村社的力量，並讓「土地社」獲得新生，而「土地社」在 

政權的眼中是落後時代的殘餘。在村社制度下，牲畜雖然常常是群體放 

牧，但一般來説都是個體擁有的（按家庭計算），而且土地也是由各家各 

戶而不是集體耕種的（除了草地上一些割草的活兒）。但作為集體，村社 

授予土地使用權，並給各家各戶劃撥若干塊大小和位置各異的條田，那 

些條田要根據家庭人口數量變化等因素定期重分。用施肥等辦法來改進 

自己分到的條田的地力沒有甚麼意義，因為它們會被重新分配。在黑土 

地區，每戶家庭的條田數量一般在20至30塊；在非黑土地區是50至80 

塊。有些條田很窄，只有7至15英尺寬，長度只有70英尺。它們宙在 

10英里'外甚至更遠的地方，所以有時候農民就把田地搖荒了。有些耕

'编註：寬約2」至4.6米，長釣21.3米，10英里約1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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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為沒有路可以進去而被浪費了，重新分配又可能耗費時間，需要在 

原來的位置丈量，需要召集情況難料的會議。蘇維埃立法機關因為重新 

分配的效率低下而試圖對其加以限制，但是把村社置於農村蘇維埃領導 

下的努力常常是失敗的。村社有自己的收入，因為它們收税，而農村的 

蘇維埃需要上面的補貼（並把經費用於支付行政人員的工資）。"8就像斯 

托雷平時期一樣，農民可以退岀村社，同時在西北部地區、烏克蘭或白 

俄羅斯，佔支配地位的是一些私有農莊而不是村社，可是在那裏，黨和 

蘇維埃也都只是偶爾出現。1924年，黨的理論雜誌用挖苦的語氣稱新經 

濟政策不但是「富農傾向」，還是新的「斯托雷平一蘇維埃」政策。249

索柯里尼柯夫堅持認為，與「富農危險」作鬥爭的主要手段只能是經

濟的，比如説累進税，但布爾什維克需要更多的糧食，而且馬上就要。 568

無奈之下，政治局只好同意動用寶賁的硬通貨去進口糧食。儘管如此， 

有幾個省的農民，包括李可夫視察過的伏爾加河流域的農民，直到1925 

年潑在吃替代糧。牲畜的數量在增加，消費也在上升，播種面積最終達 

到了 1913年的水平，但畝產量低了不少，棍食的總交易量似乎也在下 

降。颂農產品價格急劇上漲，每普特｛pud » 36磅*）黑麥從102戈比漲到 

206戈比，有報吿説富農因為預計價格還會繼續上漲而大量收購和囤積 

糧食。《真理報》指責私人資本「擾亂」了國內的糧食市場。顼政權不得 

不花費更多的預算收入，給國營工廠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資，好讓他們可 

以買到麵包。與此同時，糧食進口對索柯里尼柯夫的強勢貨幣和預算紀 

律構成了威脅：糧食進口會讓國家重新陷入貿易赤字。很多問題，比如 

氣候惡劣、治理不善、政策失誤，都被歸咎於農業的「落後」。

斯大林的態度就是像列寧那樣，把靈活的策略與毫不動搖的核心信 

念結合起來。他嚴格按照已故的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教導，敦促黨 

的官員要爭取除富農之外的其他農民的信任。他還斷定，如果採取資 

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那會讓蘇聯農民陷入貧困，並製造岀一個由工資的 

奴隸組成的下層社會，被迫在大莊園裏勞作；他斷定私商會欺詐農民，

褊註：約16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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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強調要讓大多數農民加入農業和供銷合作社，而這也符合列寧對於 

新經濟政策的看法。况但是在1924年11月7日，即革命七週年紀念日 

那天，斯大林參觀了莫斯科狄納莫工廠，讓人稍稍看到了他更深層的思 

維方式。「我對I■狄納莫』工廠的工人和全俄國的工人的希望是，」他在 

參觀者的留言簿中寫道，I■使我國工業向前發展，使俄國無產者的人數 

在最近時期內增加到兩千萬至三千萬，使農村的集體經濟繁榮並使個 

體經濟接受它的影響……「斯大林那天的話作為左傾宣言，直到幾年 

後才公開。253 1925年1月，這次是一個公開場合，斯大林真的透露了 

他原本閉口不談的觀點。r〔農民）就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和他們生活在 

一起，和他們一起建設着新生活，好也罷，壞也罷，總是和他們在一 

起。J他在莫斯科黨組織的一次會議上説，「你們都知道，這個同盟者不 

十分堅強，農民這個同盟者不像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那樣 

可靠。J但斯大林也在一直指責托洛茨基低估了農民的力量，並在講話 

569 中稱「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就是「不相信我國革命的力量，不相信工農 

同盟J，而工農同盟對於新經濟政策的成功，對於革命的最終勝利是必 

不可少的。脂十換句話説，對托洛茨基的抨擊變成了對新經濟政策的堅 

定支持。

這就是1925年4月召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背景，當時斯大林 

負責監督更加堅決地執行新經濟政策的租讓政策，他一面繼續按照索柯 

里尼柯夫的建議，保證財政紀律和貨幣穩定，同時也在遷就布哈林在農 

民問題上極力主張的調和立場。中央委員會削減了農業税和農業機械 

的費用，擴大了租賃土地和僱傭勞動力的權利，增加了貸款項目，放鬆 

了對於小型貿易的限制。如採取這些措施，是希望它們能夠帶來豐收， 

既可以讓國人吃飽肚子，又可以通過出口為高速工業化提供資金。256

斯大林喜歡展示其高超的領導技巧，尤其是因為高層中的其他人把 

他看作後生晚輩。比如説有一次，政治局討論把對外和對內貿易的兩個 

人民委員部合併起來並任命列寧從前的副手亞歷山大•瞿魯巴為唯一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78頁。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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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責人，於是加米涅夫就找崔魯巴談話。「他搖着手，臉色發白，顯 

然非常憤怒，我趕緊停止了對話」，放棄談話的加米涅夫寫信給斯大林 

説。但斯大林回信稱：「我也跟他談過了（他自己要求的）。表面上他反 

對把自己列為候選人，但眼中充滿笑意。我吿訴他，由此看來，他很顯 

然是同意的。他沒做聲。我想他會同意的。」颂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方 

而，斯大林也證明自己上手很快。蘇聯在資本主義的金融世界中運行， 

不管這個世界是好是壞，已經重新開始實行準金本位，建立了可兑換貨 

幣的備備制度，但是在中央委員會裏，幾乎沒有人領會到這些問題的重 

要性。258斯大林總是在發言中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解釋問題（一點，兩 

點，三點）。例如，在有關物價的講話中，他闡述了貿易利潤為甚麼仍 

然是起作用的，儘管這是社會主義貿易。他還強化了索柯里尼柯夫的觀 

點，認為在貨幣發行量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着因果關係，並吿誡説對於 

開支必須加以控制，而這就意味着長期的高失業率和低速經濟擴張，就 

像資本主義分子出於相同的原因所做的那樣。&但是，在解釋對於新經 

濟政策的深化這方面，焦點人物是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布哈林。

1925年4月17日，在對莫斯科黨積極分子會議發表的一次令人難忘 570

的演講中，布哈林嚴厲斥責了那些對農村不屑一顧的人，因為他們「不 

懂得我國工業取決於農民市場的道理，是最有害的事情」，那就是説取 

決於農民的需求和對製造品的購買力。但他感嘆，I■富裕的上層農民和 

渇望成為富裕農民的中農，現在不敢積累。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敢蓋 

鐵皮屋頂，因為怕被宣佈為富農；如果他買機器，他就不讓共產黨員看 

到。高級的技術變成了秘密的技術」。與此同時，貧農也有怨言，説蘇 

維埃政權阻撓他們去為殷實的農民幹活。（僱傭勞力的農民大多自己也 

勞動；他們並非靠收租生活的地主。）黨的態度是要保住生產，因為那 

是國家富裕和工業化的希望。布哈林認為集體農莊的想法行不通，因為 

農民是不會願意加入的。「我們的確應該在農民中採取各種辦法宣傳成 

立集體農莊，但要是以為農民群眾奔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有捷徑可走，那 

就錯了」，他説。相反，答案在於從經濟的激勵措施中得到好處。I■應當 

對全體農民，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説：『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 

濟吧，，他對黨的積極分子説，「只有白癡才會説，我們永遠應當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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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應當採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國消除貧窮的政策。」皿

雖説布哈林的言論帶有他那種特有的煽動性 , 可他不過是在得出敏 

權自身政策的邏輯結論：難道共產黨希望收成少一點？難道只為了不讓 

農民變成富農，就應該鼓勵他們生產得少一點?但是對於布哈林咄咄通 

人的邏輯，有人怒不可遏。此外，就在這時，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 

論」也開始受到猛烈抨擊，説斯大林的觀點是反對世界革命一-少見的 

自嘗苦果疽仞布哈林輕率的講話，再加上被有意歪曲的斯大林的文章， 

給新的二頭同盟的批評者提供了大好機會。1925年5月，季諾維也夫 

説，「在一個革命政黨身上所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喪失它的〔革 

命〕立場」。&按照他對於列寧格勒的瞭解一裏的工人一再舉行怠工 

和罷工活動一敏鋭地意識到，人們對於財富和特權的懸殊越來越感 

到不滿，在這種背景下，更加堅定地執行新經濟政策，將被視為而且實 

571 際上就是在把賭注押在富農身上。263他認為布哈林的主張是在無意中

為資本主義復辟張目，而這恰恰是流亡的批評者所預言的，當時他們説 

布爾什維克將被迫對資本主義作出更大的讓步。季諾維也夫後來説， 

14%的農民生產了60%的糧食，掙了5億盧布。264 1925年6月，斯大林 

在非公開場合表示，「『發財吧J不是我們的口號」，還説「我們的口號是 

社會主義的積累」。布哈林只好公開聲明，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地公開 

聲明，放棄自己發出的發家致富的號召，但反對派不依不饒。

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全部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列寧本人就曾發 

出過警吿，説「農民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有自作自受的危 

險，可能帶來資本主義復辟，可是，由於德國在西線的失敗，原來的布 

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被推翻，那甚麼東西一如果説有的話一^會 

推翻新經濟政策呢，這在當時還不清楚。退卻要持續多長時間？列寧 

的説法非常模糊（「認真地和長期地」、「若干年內長期實行的」、「至少 

需要十年」、「25年是太悲觀了」）。266唯一清楚的是，當時並沒有打算 

讓新經濟政策永遠實行下去。再者，它是在導向社會主義，還是導向

,譯註：《布哈林文迭〉（人民出版社• 2014）-第213-215頁。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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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新經濟政策又是在如何促進工業化的必備條件的 

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類的左派堅持認為，新經濟政策永遠不會產生 

可以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的「剩餘產品」；所以，為甚麼還要對富農採取 

姑息的態度呢？的斯大林本人在1925年5月的《真理報》上也寫道，「我 

們耍有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工業無產者」，而當時俄國只有差不多四百 

萬。26“這是否可行？利用帝國主義分子之間的矛盾，聽上去不錯，可 

要是沒有現代的機器工業，社會主義怎麼生存？要是富農農莊受到打擊 

和遏制，那麼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小農經濟如何為國家的強大而 

服務？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如何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與季諾維也夫的路 

線相反，斯大林在1925年5月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總結報吿中指 

出，「現在主要的問題完全不是挑起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同時還空泛地 

説，「工人階級的領導是使建設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基本保障」。269+

警察機關的、黨的和新聞媒體的渠道在繼續報吿農村存在嚴重的 

仇富心理，而對於針對官員的憤怒情緒基本上避而不談。政權把怒 

火發泄到被貶稱為「耐普曼」的私商頭上。絕大多數私商都是些小商小 

販，賣的是自家種的或製作的東西（或者是自己的財物），但奧格伯烏的 572

特工會定期對巴扎進行突擊檢查。「那時候在可以允許的利潤與非法的 

投機之間有一條非常細微的界線，」有位目睹過抓人場面的人寫道—— 

抓人被説成是撇去新經濟政策表面的雜質——「廚子知道怎樣撇去浮在 

魚湯上面的雜質，但我不能肯定耐普曼們全都明白他們屬於哪種，是泡 

沫逮是魚。J27'少數耐普曼的確做得很大，用自己的財富開飯店、檯球 

室、浴室和娛樂設施，換句話説就是公共場所，人們可以在那兒交換消 

息、流言和想法，而且少數人還對重要的鐵路網施加影響，給收入不髙 

的官員行賄。當時甚至還有一家私人航空公司，總部在烏克蘭，是國 

內僅有的三家航空公司之一，為哈爾科夫（首府）、羅斯托夫、敖德薩、 

基輔和莫斯科提供服務。”2但是，如果不和當局尤其是奧格伯烏合 

作一奧格伯烏在那些飯店徵用了上等的房間一那就沒有哪個耐普曼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12頁。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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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出人頭地。m除了説不清道不明的意識形態難題，蘇聯最大的挟 

戰既不是富農，也不是耐普曼，而是官員為了「發財」而敲詐勒索和大 

肆貪污的行為。2M

拒不執行的遺囑

斯大林遗有一件要操心的事情：列寧那該死的口授文件，托洛茨基 

的支持者把它稱為「遣囑」。有人把一份副本給了作家馬克斯•伊斯特 

曼，他認識一些俄國人，還娶了尼古拉（後來成了副司法人民委員）的妹 

妹葉蓮娜•克雷連^（YelenaKrylenko）。1925年春，伊斯特曼出版了《列 

宰死後〉，該書轉述了托洛茨基對於在斯大林領導下發生的官僚主義她 

變的分析，引用了所謂的列寧口授文件中的一些片段，並提到克魯普斯 

卡婭在列寧剛去世後给托洛茨基的那封讓人感到溫暖的私人信件。由於 

蘇聯駐法使節（某種形式的流放）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讀過伊斯特 

曼的手稿，那個美國人就以為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允許。那年5月在莫斯 

科，托洛茨基在試圖為自己辯解時，聲稱他已有超過一年半的時間沒跟 

伊斯特曼聯繋，也沒給過他任何機密文件。但「資產階級」報刊都在引用 

伊斯特曼書中的説法，該書也引起了身在國外的共產黨人的疑問。”5斯 

大林的機關把它譯成俄文，结果，斯大林在1925年6月17日寫了一封長 

573 信，引用了許多段落的具體內容，作為「誹謗」列寧和黨的證據，並要求 

托洛茨基撰文對那些內容予以批駁。第二天，政治局把托洛茨基召去， 

命令他公開譴責伊斯特曼的書。托洛茨基回應文章的初稿未能得到斯大 

林的通過，卻被共產國際特工和斯大林的心腹馬努伊爾斯基泄露出去， 

在法國發表了，目的是用更多的泄密事件抹黑托洛茨基。

對於托洛茨基最终拿出的文章，斯大林親自作了修改。2%托洛茨 

基的長篇聲明用英文刊登在《星期日工人報》上（7月19日），然後又用 

俄文刊登在蘇聯黨的主要理論刊物上。「伊斯特曼的書裏有幾個地方談 

到中央對黨應瞞了J列寧在逝世前不久寫的許多極其重要的文件，用 

洛茨基的文章説道，「這無非是對我們黨中央的污蔑。」托洛茨基的文 

章進而斷定，與伊斯特曼的説法相反，列寧原本就沒有打算公佈那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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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它們只是提出了「組織內部建議」，甚至「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 

留下任何『逍囑』，無論就他對黨的關係來説，還是就黨本身的性質來 

説，都不可能有這種『遺囑』」。2儿托洛茨基的文章還説，列寧的文件 

並沒有被隱瞞，而是「由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作了最仔細的檢查」。278 

托洛茨基最後説，伊斯特曼的「小書只能為共產主義和革命的最卑鄙的 

敵人服務，結果在客觀上充當了反革命的武器」。”9 一直在冒着風險偷 

偷傳播「遺囑」的托洛茨基支持者們被弄得目瞪口呆。「他讓自己成了一 

個卑鄙小人」，有人在評論那篇托洛茨基署名的在他看來滿紙謊言的文 

章時説道。28°但政治局已經對這些説法作了表決，托洛茨基要服從黨 

的紀律。281

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也被召去要求駁斥伊斯特曼的説法，她的 

看法發表在《星期日工人報》（1925年8月2日）以及黨的理論刊物上。282 
「就像列寧想要的那樣，所有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熟悉這些信件，」 

她的文章斷言，「把它們稱為『遺囑』是不對的，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列寧 

遗囑要廣泛得多一括他最後的那些文章以及有關黨和蘇維埃工作基 

礎的論述。」她指責「俄國共產黨的敵人正試圖利用『遺囑』抹黑現在的 

黨的領導人，抹黑黨本身」。對於伊斯特曼利用了她1924年1月寫給托 

洛茨基的私人信件的做法，她也表示不能接受：「那封信無論如何不應 

該像馬克斯•伊斯特曼那樣去解讀。從那封信中不能得出列寧把托洛 574

茨基看作自己的副手這一結論。」”3至於斯大林作何反應，現在還看不 

到任何記錄。284但要是他以為，自己敵人送來的這份大禮已經解決了 

「遗囑」問題，那他就錯了。這個問題永遠也不會結束。

伏羅希洛夫的高升

斯大林的地緣政治理論要以強大的紅軍為前提’但這個工具給政權 

招來了麻煩o早在升任人民委員之前，伏龍芝就領導過軍隊的一個委

卷（第阶⑸頁）所引托洛茨基〈關於伊斯特歎列寧死後f

、此慮略有出入,課文從英文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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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在1925年9月之前推動了一項改革，把現存的（並且是不充分的） 

地方民兵制度與和平時期的常備軍結合起來，改善生活條件和補給， 

增加軍隊中黨員和共青團輔助組織的數量。285伏龍芝想用（他自己那樣 

的）紅軍指揮官把前沙皇軍官全部換掉，並希望通過快速的工業化徹底 

改變軍隊的物質基礎，因為令人痛心的是，西方的軍工生產已經取得了 

進步，而蘇軍的物質基礎還趕不上1916年（布魯西洛夫攻勢期間）。可 

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伏龍芝很難保住專門的軍工廠：紅軍軍事主 

義這個字眼非但不好聽，還費錢。湖與此同時，圍繞前沙皇軍官的陰 

謀沒有消停過，雖然他們的數量已從高峰時的75,000人（包括士官）诚 

少到不足2,000人。2的前沙皇軍官在包括總參軍事學院在內的軍事院校 

佔據了主導地位，而紅軍中的黨員數量大概還不到6%。288就連托洛茨 

基一最主要的就是因為他，才會把前沙皇軍官大量招進紅軍——也在 

1925年的文章中把前沙皇軍官區分為自覺選擇與白軍戰鬥的少數人以 

及「不堅定的、缺乏信仰的和膽怯的」多數人，後者站到了布爾什維主 

義一邊，但也有可能改變立場，回到另一邊。湖很難説在當時哪一種 

情況對軍隊的威脅更大，是簡陋的物質基礎還是多疑的階級政治。

奧格伯烏的報吿把前沙皇軍官描寫成一個組織嚴密、擁有共同的價 

值觀、有能力採取集體行動並在等待時機的社會集團，而蘇聯開展的對 

外情報工作，目的幾乎都在於打入流亡分子的小圈子，尤其是那些帶有 

軍事性質的小圈子。期奧格伯烏特別部在軍隊策劃了一個假的反蘇陰 

謀，利用為契卡工作的前白軍軍官挑事，揭發軍中的反蘇傾向；而在國 

575 外，奧格伯烏圍繞一個虛構的地下君主派「中心」，精心組織了一次代號 

為「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行動。據説這個「中心」聯合了從前的沙皇軍 

官、沙皇政府的高級官員以及被剝奪了財產的實業家，他們一面為布爾 

什維克政權服務，一面暗中策劃反對它。”叩托拉斯」行動中的政府特 

工人員把一些真實的文件偷偷帶到國外，由此漸漸贏得了信任，使他們 

得以散怖有關紅軍現狀和計劃的假情報。2如就連對奧格伯烏的手法有 

所瞭解而心存疑慮的流亡者也想要相信，可以設法從不信神的、野蠻的 

布爾什維克手中把祖國奪回來。因此，他們總是幻想會有一個拿破侖 

式的人物來領導一場衞國運動，而他們提及最多的是米哈伊爾•圖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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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夫斯基：出身高貴，野心勃勃，而且據説「處處模仿拿破命，一直在 

讀他的傳記和歷史」。293有流亡分子的出版物嘲笑圖哈切夫斯基，説他 

是「一個典型的冒險家，自戀、自負，只追求一樣東西：事業和權力」。 

該出版物承認他「有可能決心」去效仿那位屠殺過巴黎公社社員的法國 

將軍。無論如何，在喀琅施塔得對水兵和在坦波夫對農民，圖哈切夫 

斯基就是那麼幹的，共產黨人對他來説算得了甚麼？ 294蘇聯情報機關 

通過多種渠道為這些異想天開的説法推波助瀾，説圖哈切夫斯基實際上 

不忠於布爾什克政權，比如，由臭格伯烏贊助的柏林俄文雜誌《戰爭 

與和平》就把他吹捧為與外國情報機關有聯繫的反布爾什維克的民族主 

義救星。295在國內，圖哈切夫斯基受到警察機關的嚴密監視。296

伏龍芝的健康狀況不佳也是一件令人擔憂的事情。1916年，他曾 

因潰瘍穿孔做過一次手術，可慢性炎症並未消除，而且醫生警吿説，他 

的內臟器官已完全損壞，建議切除，那是當時知道的唯一辦法，但他只 

同意採取不太需要手術的治療手段。結果事情拖了好幾年，直到1925 

年夏天，當時他的內出血已相當嚴重；9月初，政治局批准了七週的假 

期。伏龍芝和妻子索菲婭一起動身前往雅爾塔，但在9月29日，他又 

回來住進了克里姆林宮醫院。至少有12位著名的內外科醫生給他做了 

兩輪檢查，一致認為需要進行外科手術。297「我現在覺得身體很好，別 

説是做手術，哪怕是考慮做手術都是可笑的，」10月26日，伏龍芝寫信 

給逮在克里米亞的索菲婭説，「不過，兩次會診都決定要做手術。我個 

人對焚這一決定感到滿意。就讓他們徹底弄清楚那裏是怎麼回事並做 

一次真正的治療吧。」颂兩天後，他被轉到國內設施最好的索爾達瓊科 576

夫醫院，列寧也曾在那裏做過手術。第二天下午，以給列寧看過病的 

VN.羅扎諾夫醫生為首的團隊進行了手術。一天半後，1925年10月31 

日凌晨，伏施芝去世。據報紙報道，他是死於麻醉導致的心臟衰竭。299 

他當時使用的氯仿劑量過大，由此可能引發了重要器官的肌肉麻痹。300 

11月3日，伏龍芝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宮宮牆附近。州他成長的地方，吉 

爾吉斯的比什凱克，被更名為「伏龍芝市」。

有傳言説，是托洛茨基的人害死了這位無產階級的指揮官，以報復 

他搶走了托洛茨基的位置，而托洛茨基的手下也反過來把矛頭指向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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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迎除了這些不實的指控，布爾什維克容易生病的現象也成了日融 

談資，當時有位神經精神病學家提交了一份可怕的報吿，談到革命者言 

遍覺得疲憊不堪，身體每況愈下。抑前去就診的黨內高層，差不多有 

一半都是因為神經失調（患肺結核的要少很多，約佔四分之一）。她屈 

位德國專家受邀給50名政要做檢查，從捷爾任斯基和明仁斯基開始， 

一直檢査到李可夫和斯大林。檢查的結果如何現在還不清楚，但内部 

的討論表明，包括托洛茨基在內，大家都接受了伏龍芝死於自然原因的 

事實，雖然如果得到更好的治療是有可能挽救他的生命的。邳對斯大 

林來説，伏龍芝的死亡又提供了一次機會。圖哈切夫斯基在一次尋常 

的談話中表示支持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此事當然得到了匯報—— 

但一個不祥的預兆是，斯大林任命了自己的親密夥伴伏羅希洛夫。306

經歷過內戰中的起伏後，伏羅希洛夫寫信給斯大林，懇求他讓自己 

離開軍隊（I■您要可憐可憐我」），但斯大林未予理睬。初1924年5月， 

斯大林把他提拔為莫斯科軍區司令，取代了托洛茨基的夥伴尼古拉 • 

穆拉洛夫（NikolaiMuralov）。由於伏龍芝不在，伏羅希洛夫成了「無產 

階級」最高指揮官中排名第二的。季諾維也夫一派的米哈伊爾•拉舍維 

奇成了第一副陸海軍人民委員。如圖哈切夫斯基成了所謂軍隊大腦的 

總參謀部首腦，也是伏羅希洛夫有力的競爭對手，於是，伏羅希洛夫便 

開始限制總參謀長的權力，把軍事情報機關劃出他的職權範圍。圖哈 

切夫斯基作了言辭激烈的書面申訴，但伏羅希洛夫不為所動。瑯伏羅 

希洛夫對托洛茨基的鄙視很可能無人能及，哪怕是斯大林本人也比不 

上，但伏羅希洛夫與圖哈切夫斯基的不和後來達到了戲劇性的程度。

577 這加強了斯大林的控制力，但對於提升戰鬥力沒有任何好處。「紅軍的 

處境非常困難，」圖哈切夫斯基報吿説，「要是敵人瞭解到這種情況，他 

們或許會想做點甚麼。J31°

捷爾任斯基的困惑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關係很近，可是卻加入了季諾維也夫的列寧格 

勒反對派，結果從1925年9月開始，報刊甚至黨的會議的「速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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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見不到他的講話了。3"與列寧格勒的季諾維也夫不同，加米涅 

夫沒有任何政治機器和岀版社，但他詭計多端，設法拉攏了財政人民委 

員索柯里尼柯夫，抗議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二頭同盟領導。他們和克魯 

普斯卡婭一起拿出了一份〈四人綱領〉，沒有公佈但發給了中央委員會 

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們，在10月3至10日的全會上進行了討論。3,2 

索柯里尼柯夫與其他署名者不同，他支持新經濟政策對農民採取的安撫 

政策，但反對壓制黨內爭論，反對恃強凌弱。狡猾的加米涅夫甚至還 

想拉攏奥格伯鳥的負責人捷爾任斯基，而且並不是沒有效果：1。月5日 

的夜裏，捷爾任斯基給斯大林以及奧爾忠尼啟則送去一封低聲下氣的信 

（但最後沒有給克魯普斯卡婭，這表明她可能在拉攏他的過程中也扮演 

了某種角色）。「我請求你們在列寧主義派的會議上説一説我下面的這封 

信」，捷爾任斯基以這句話開頭，揭發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陰 

謀」，一次I■在我們黨內的新的喀琅施塔得暴動」。他指出這起陰謀特別 

令人震驚，因為「大多數農民雖説不反對我們，可也不支持一我們還 

沒有把農民組織起來站到我們一邊」。在解釋了黨內的分裂會給敵人敞 

開大門並使得熱月不可避免之後，捷爾任斯基坦白説，自己糊裏糊塗地 

也參與了這起陰謀。「我不是政治家，我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提 

不出甚麼辦法，也許在審判我的時候，你們會找到一點解決問題的辦 

法。但我要離開這個〔反對〕派，繼續做一個列寧主義者，因為我不希 

望捲入分裂，分裂會把黨帶向死亡。」預計會被解除職務的捷爾任斯基 

表示，無論交給他甚麼工作，他都願意接受。痕

斯大林肯定想知道，在奧格伯烏，還有誰有可能已經被拉到反對派

一邊。捷爾任斯基作為政治警察的首腦，作為一個擁有很高聲望因而不 578

會被輕易調開的人，佔據的位置舉足輕重。斯大林當然沒有提出要解除 

他的職務；要是把他們之間的裂痕公之於眾，那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捷爾任斯基過去是個堅定的左派共產黨人，他在自己的盧比揚卡辦 

公室懸掛着德國左翼的波蘭裔烈士羅莎•盧森堡的肖像，但同時兼任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的實際工作經一在他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 

會裏聘用了一大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又讓他成了新經濟政策的堅 

定捍衞者。小早在1923年，他就公開指責「層出不窮的新機關、形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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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醜陋的官僚作風、堆積如山的文件和無數敷衍了事的文員、搶佔大 

樓和設施、汽車氾濫」） 以及他稱之為「合法的供養制｛kormlenie） 

象，即工作人員像在古莫斯科大公國一樣，寄生於他們本該服務的那些 

人。州他預言不可一世的官僚機構和中飽私囊會使蘇維埃制度破產 ， 

卻也想不出甚麼切實可行的辦法。火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機密信件 

中稱捷爾任斯基為「費利克斯」（當時他對其他所有人都是稱呼姓氏）， 

他知道捷爾任斯基的工作負擔很重而且心臟不好。捷爾任斯基第一次 

心臟病發作是在1924年底，醫生要他限制自己的工作時間，可他沒當 

回事。3171925年夏天，捷爾任斯基曾經要求辭職。3,8當時斯大林已經 

動身前往索契，但仍然給他寫了信（1925年7月25 H）——「我懇求您別 

那樣」——並要他保持耐心。如同一天，斯大林寫信給布哈林：「捷爾任 

斯基十分不安，他快淹死了。事情會過去的。」32° 1925年8月，當托夫 

斯圓哈打電報給斯大林，問正打算到南方度假的捷爾任斯基可否到索契 

去看他時，斯大林回答説：I■我很樂意接待休假的捷爾任斯基和他的朋 

友們。斯大林。_T此後不久，加米涅夫就開始同捷爾任斯基接觸，因 

為他發現奧格伯烏對經濟政策的不滿。

雖然捷爾任斯基很快就背離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但反對派並 

沒有收手，而是在對抗性的黨的地區代表會議上發起了進攻，包括莫斯 

科黨組纖的一次代表會議，那是在1925年12月5日召開的（一直開到13 

0），還有列寧格勒黨組織的一次代表會議，開始和結束都要早些。在 

列寧格勒，代表們猛烈指責布哈林及其「發財吧！」的口號；在莫斯科， 

布哈林大肆嘲諷季諾維也夫及其支持者，説他們是「歇斯底里的小姐」＞ 

並強行通過一項決議，譴責列寧格勒黨組織的「反黨」行為。322除了因 

為新經濟政策似乎有支持富農的傾向而產生的政策爭論夕卜，列寧格勒 

579 黨還在力爭維護它的自主權。但就像孟什維克流亡分子的報紙所指出 

的，新反對派把一些相互矛盾的傾向都混合在一起。323索柯里尼柯夫 

在演講中讃美市場關係，認為它不同於資本主義，讚美有教養的農民， 

認為他們不同於富農。這種説法的言外之意是市場與社會主義是可以 

兼容的，至少在農村是可以的。不過，索柯里尼柯夫也明確指出，新 

經濟政策的根本難題在於：I■我們先鼓勵中農上升到一定程度，然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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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開始掐死他們。」換言之，政治限制了經濟増長。另一名發言者、 

《農民報》的創始人兼主偏雅科夫•雅科夫列夫（YakovYikovlev），乾脆 

建議政權應該允許農民把自己耕種的土地變成私有財產，可以買賣和繼 

承。他認為，合法的所有權，而不僅僅是使用權，可以提高產量，因 

為那樣一來，農民就可以把辛苦勞動的果實傳給他們的兒女。a”

至於捷爾任斯基，他在12月12日給斯大林送去了一封長信，列舉 

了經濟方面的種種難題，表示自己沒有能力把這些處理好，並強調自己 

身體不好、神經緊張，要求允許自己辭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職務- 

「要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還活着，他肯定會尊重我的要求。」琲斯大林 

再次拒絕了捷爾任斯基的要求。但他也發現，1925年底的某個時候， 

隨着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在即，一些重要人物開始出入於烏克蘭 

共產黨人彼得羅夫斯基的家中一爾任斯基沒有參加——商量由捷爾 

任斯基接替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3"但捷爾任斯基和大多數專政制度 

下的秘密警察首腦不一樣，他並不渴望最高權力。實際上，捷爾任斯 

基後來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並沒有發言。

生日當天的彈劾

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被斯大林兩次延期，結果等到召開的時候 

（1925年12月18-31日），距離上次代表大會已經過去了一年半，這是 

到當時為止間隔時間最長的一次。列寧格勒代表團在12月14日就到 

了，他們分頭到工廠和市里各區的黨組織為自己的問題申辯。早在上 

一次代表大會——當時斯大林還在和季諾維也夫結盟一兩人就曾約 

定，下次代表大會在列寧格勒舉行，可是在1925年10月，斯大林在政 

治局的新的多數派宣吿，這個約定「過時了」。代表大會召集了 1,306名 

代表（其中有表決權的665名），代表108.8萬名黨員和候補黨員。從革 580 

命前算起，斯大林第一次作了主政治報吿。但在開幕那天，季諾維也 

夫搶先在《列寧格勒真理報》上開了一炮。「他們與富農作鬥爭，但他們 

提出了『發財吧！』的口號，」他指責説，「他們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的 

俄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讓人以為是反對派在製造不和 > 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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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爾話中巧妙地避開了與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的分歧。果不其 

然，列寧格勒的代表們請求讓季諾維也夫作副報吿。報吿在第二天晚 

上進行，持續了四個小時，矛頭直指布哈林。327短暫的休息過後，輪 

到布哈林發言，他喋喋不休地講了更長的時間。"當時的氣氛火藥昧 

很濃。代表反對派的克魯普斯卡婭沒有提到斯大林，但她指責布哈林 

的「發財吧！」不是社會主義口號，同時也責備代表們對季諾維也夫的 

起哄是I■可恥的」。她舉了黨的1906年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的例子，孟 

什維克當時佔據了多數，意思是現在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魯普 

斯卡婭集團雖然屬於少數，但卻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和列寧主義者。329 

不過，在所有參加代表大會的人當中，引起轟動的卻是加米涅夫。他 

説話一向模稜兩可，但12月21日的發言卻措辭尖鋭。加那天剛好是斯 

大林的生日（按照官方的説法，他當時46歲）。

加米涅夫先是談了自己作為列寧研究院名義上的院長的職責一此 

舉意在表明自己在列寧主義上的發言資一然後就把矛頭指向對列寧 

的新經濟政策所作的I■玫瑰色的」描述。心「在許多會議上我都責備過斯 

大林同志，在這次的代表大會上我還要這樣做：「你並不是真的贊成這 

一（支持新經濟政策的）路線，但你維護它，而這就是你作為黨的領導 

人錯譲的地方门」加米涅夫説，「「你是個堅決的人，但你不允許黨堅 

決地放棄這條路線，這條黨內大多數人都認為是錯誤的路蘇。J」他稱 

斯大林是「這條錯羨路線的囚徒，而這條錯誤路線的制定者和真正的代 

表是布哈林同志」。但加米涅夫所做的遠不只是把斯大林和布哈林拆分 

開來。

我們反對創立一種「領袖」理論，我們反對树立一個「領袖」。我們 

反對般為書記處因為在實踐上把政策和組織工作结合起来，地位就 

應鼓高於最重要的政治機構，即政治局……我個人認為我們的總 

書记不是個有能力把在他周圍的各個老的布爾什維克機關統一起來 

581 的人……恰恰因為我已經跟■斯太林同志説過多次•恰恰因為我已

經跟列寧的一群老同志説過多次•我要在這兒«在代表大會上说： 

我得出的结論是•斯大林同志不可能履行把各個布爾什維克機關統 

一起來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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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出這些驚人之語的過程中，加米涅夫的講話一再被人打斷，譏 

諷聲幾乎震耳欲聾：

「不封！」「胡说。」「這就是他招在摘的名堂。」「斯大林！斯大林I」 

代表們站起來，向斯大林同志致敬。暴風雨般的掌聲……I■斯大林 

同志萬歲。」經久不息的暴風雨般的掌聲。「烏拉」的歓呼聲。一片 

沛騰。

公佈的速記記錄繼續寫道：

葉夫多基莫夫從自己的座位上喊道：「俄國共產黨莒歲I鳥拉I烏 

拉I」（代表們站起來高呼「烏拉！」喧鬧聲。暴風雨般的長時間的 

掌聲）（荣夫多基莫夫從自己的座位上喊道）「我們的索中央萬歲！ 

烏拉I J （代表們高喊「烏拉I J）「黨高於一切！理所當然！」（掌聲 

和喊聲，「烏拉I J ）332

斯大林從未以這様的方式過生日（後來也沒有）。

托姆斯基作了批駁性的發言：「某些同志在這裏的那些講話是荒謬 

的，他們想説，有人把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裏……這怎麼可能呢？」以 

托姆斯基的問題的答案，有一部分就在於加米涅夫本人，斯大林一路上 

幾乎每一步都得到了他的支持。

斯大林的慶生活動還沒完：當天晚上，索柯里尼柯夫發表講話。 

斯大林完全倚仗他來支持新經濟政策。I■加里亞和斯大林的關係…… 

是友好的，」索柯里尼柯夫的妻子加林娜•謝列布利亞科娃後來回憶 

説一她在説起丈夫時用的是他真名（吉爾希〔Gersh〕）的陇稱，「我蒐 

到他們經常用內部電話交談。在語氣上或相互關係上從來沒有任何緊 

張或不平等……在代表大會之前，據加里亞對我説，斯大林跟他碰過 

面，懇求他不要支持克魯普斯卡婭和克拉夫季婭•尼古拉耶娃（Klavdiya 
Nikolaeva），不要提列寧IT遺囑』和另選總書記。但加里亞是不會同意 

的。『你會後悔的，格里戈里』，斯大林警吿他，在那天深夜還給他打了 

內部電話，要求得到他的支持以及發言時別提『遺囑』。」索柯里尼柯夫 582
拒絕讓步。皿在代表大會上，他講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引用列寧的話 

反對布哈林，説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呼徳不要剝奪富農的財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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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農業的水平，那樣才能有更多的糧食可供出口，才能有進口機械 

設備的資金，而進口的機械設備反過來又可以發展農業，從而形成良性 

循環，這是唯一符合實際的工業化道路。可索柯里尼柯夫雖然在經濟 

政策上支持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派，不同意反對 

派的主張；但是在反對派批評的缺乏黨內民主和斯大林權力高度集中的 

問題上，他卻支持反對派，反對中央委員會。335

公佈的速記記錄上只有索柯里尼柯夫講話的梗概，但未公佈的版本 

包含了細節內容。對於正式決議和黨的報刊上關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 

涅夫充滿偏見的描述，他説：「你們是從甚麼時候開始亂用這樣的罪名 

的？」索柯里尼柯夫的發言一再被人打「把事實拿出來！」一 

他並沒有停下來，而是繼續説道，他覺得沒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 

政治局是不可想像的，並且要求由政治局而不是書記處來管理國家。 

他還説，斯大林作為總書記不該同時列席政治局會議。「無論是從個人 

還是政治的角度，我對斯大林同志都絕對沒有任何敵意，絕對沒有，J 

索柯里尼柯夫説，「我必須表明這一點，因為有人説我們之間的關係充 

滿了個人層面或者政治層面的敵意。不是這樣的，而且我毫不懷疑， 

斯大林同志的工作為全黨帶來的好處是最大的。」索柯里尼柯夫反對把 

討論更换總書記等同於政變。他説，事實上，「我們怎麼就不能在代表 

大會上討論任何一個省級黨組織都可以討論的問題，即誰將成為書記的 

問題呢？」索柯里尼柯夫最後質問説：要是「斯大林同志」想要享有「列 

寧同志享有的那種信任」，那就請「斯大林同志赢得那種信任吧！岬&

大會剩下的大部分時間，主要討論了斯大林的權力問題，也就是 

它的範圍以及合法性問題。伏羅希洛夫説：「很顯然，要麼是天性，要 

麼是命運，讓斯大林同志能夠把問題講得比政治局的其他任何成員都 

好。斯大林同志是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員，這我可以肯定» J 337季諾維也 

夫再次發言並搬出了「遺囑」。「當時大家很清楚，要是弗拉基米爾•伊 

583 里奇不在了，中央書記處就會獲得絕對的決定性地位，」他用山洞會議

時送給斯大林的那幾封信中的語言説，「大家就想，我們可以怎麼做事 

……好讓我們達到眾所周知的力量平衡，不去犯大的政治錯誤……那 

時候，與斯大林同志的某種個人衝突，而且是相當尖鋭的衝突，就顯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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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了。」価這讓斯大林有了一語雙關的機會：「我過去不知道我們魚內 

到如今還有『洞人」！」

一些馬屁精跳了出來，要求別再討論斯大林的個人專政。现「好 

了，關於書記處和總書記『無限的權力』，」中央機關中由斯大林任命 

負責監管報紙的部門領導謝爾蓋•古謝夫説，「看看經驗對此説了些甚 

麼。過去是否存在濫用這種權力的事情呢？證明一下哪怕是一件濫用 

這種權力的事實嘛。誰能舉岀這種濫用權力的事實？我們這些出席政 

治局會議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有條不紊地監督着政治局書記處的工 

作，某種程度上也監督着總書記的工作。我們看到濫用這種『無限的權 

加了嗎？沒有，我們沒有看到這種濫用權力的事情。」當一位來自 

列寧格勒的代表提出，檢舉揭發盛行，以至於I■最親密的朋友之間都不 

能傾訴心中的想法」時，古謝夫反駁道：「列寧教導過我們，所有的黨 

員都應該是契卡人員，也就是説，都應該監督和檢舉揭發……如果我 

們感到痛苦，那不是因為檢舉揭發，而是因為沒有檢舉揭發。

重大的政策議題也談到了。斯大林的報吿提到，要與資本主義國 

家「和平共處」。這種説法是和政權本身一起出現的，有些人，比如副 

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認為它意味着要共同努力以防止任何戰爭， 

以為社會主義是所有人的和平，與他們不同，斯大林之所以主張「和平 

共處」，是因為國際衝突説到底是經濟衝突•他預計一實際上是希望 

—資本主義列強之間會發生衝突。大會決議提到的只是資產階級世界 

和無產階級世界之間的「一個『和平共處』時期」。m在此期間，為了進 

口機械設備和棍食，為了維持盧布的匯率，蘇聯正在大量輸出黃金，但 

這些都不是可持續的政策；斯大林扮演了兩個相反的角色，既贊成索柯 

里尼柯夫堅決主張的「貿易順差、控制工業化的速度和避免通貨膨脹的 

重要性」，也指責財政人民委員部想讓蘇聯在經濟上繼續依賴西方。可 

對於布哈林大會報吿的內容，斯大林作了糾正，並籠統地強調説，由於 

採用了機器，由於農民對集體化農業的I■全面支持」，農業的技術改進 584

詡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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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開始了。斯大林的説法得到了大會的批准。泌大會還決定設法創 

建世界級的軍事工業。345

斯大林12月23日的總結發言非常有意思。他斷言季諾維也夫和加 

米涅夫「想要布哈林同志流血」，但I■我們不會把那血給你們」。他繼縞 

説道：「我們所以沒有同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議，是因為我們 

知道，割除政策對黨是很危險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仍 

正是要求流血一危險的，是有傳染性的；今天割除一個人，明天割 

除另一個人，後天再割除第三個人一那在我們黨內還會留下甚麼人 

呢？（鼓掌）「版

大會決議譴責列寧格勒代表團「企圖破壞我們列寧主義政黨的團 

結」。3”大會代表之所以支持斯大林，不僅因為他們由他任命以及他選 

區政客一般的作風，所以承認他有發號施令的權力，而且因為他們在各 

自的地盤有共同的敵人，即「反對派分子」（那是他們的競爭對手），而 

斯大林主動出擊，幫助他們鞏固在地方上的權力。3能在選舉新的中央 

委員會時，反對加米涅夫的有217票，反對季諾維也夫的有224票，反 

對斯大林的有87票，反對布哈林的有83票。加托洛茨基不在候選人名 

單上。後來他也沒再出席過黨的代表大會。他的一些支持者事先一直 

主張與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聯合起來反對斯大林——不管怎麼説，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現在承認，「托洛茨基分子」一直都是正確的—— 

但另外一些忠於托洛茨基的人堅決主張，和這兩人當中的任何一個都要 

保持距離。托洛茨基曾經秘密會見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但沒有 

取得任何結果。攻有傳言説，斯大林為了徹底打敗季諾維也夫，在大 

會即將開始的時候曾經尋求托洛茨基派的幫助。351即使真有那回事， 

那也不是因為斯大林需要托洛茨基幫忙，而是為了進一步離間反對派。 

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的心腹們（米高揚、雅羅斯拉夫斯基）稱讚托洛 

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及加米涅夫的鬥爭。至於托洛茨基，他在季諾維也 

夫重提列寧「遺囑」時甚麼也沒説。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他甚至在有

•譯註：這裏的引文與中文版的內容略有不同，參見《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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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直接對他説話時也是一言不發。在近兩個星期的會議中，他只介入 

過一次。最突出的是，在加米涅夫大膽地、無畏地譴責斯大林的個人 

專政時，托洛茨基沒有任何反應。「那種爆發絕對出乎我的意料，」托洛 

茨基後來寫道，「大會期間，我在不安地等待着，因為整個形勢已經發 

生了改變。對我來説完全看不清楚。」攻

現在，一人當權

1926年1月，沒有做過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伏羅希洛夫一下子成了正585 

式委員，而且是斯大林統治時期絕無僅有的軍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 

莫洛托夫和加里寧也被提拔為正式委員，這樣一來，有表決權的委員就 

增加到九個。加米涅夫被降為候補委員，和旋爾任斯基以及斯大林的 

三個門徒（魯祖塔克、彼得羅夫斯基、烏格拉諾夫）一樣了。斯大林解 

除了索柯里尼柯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財政人民委員的職務。索柯里尼 

柯夫的妻子謝列布利亞科娃表示，「斯大林沒有完全斷绝與索柯里尼柯 

夫的關係。他們不太經常見面了」。顶在政治局會議上，索柯里尼柯夫 

收緊貨幣和增加黃金儲備的政策再次得到正式確認，但由於沒有了他 

與工業游説團體的堅決鬥爭，貨幣發行量似乎增加了很多。均加米涅 

夫因為發表了言辭尖鋭的講話而被任命為貿易人民委員，儘管他本人强 

烈反對（「我不懂這個東西」，他寫信給中央説）。询季諾維也夫在列寧 

格勒的機器是個更大的威脅，所以斯大林就派去了一個由莫洛托夫和伏 

曜希洛夫領導的擴大的調査組以及幾組共青團積極分子。在列寧格勒 

的大學和大型工廠中召開了幾次鬧哄哄的黨的會議。I■昨天我在三角工 

廠，那是一個擁有2,200人的集體，"月16日，由斯大林任命接管列寧 

格勒黨組織的謝爾蓋•基洛夫寫信對自己的密友奧爾忠尼啟則説（他用 

的還是印有阿塞拜疆黨組織抬頭的信箋）：「吵得很厲害，〔1917年）10 

月以後我就沒見過。我沒想到黨員會議會開成那個樣子。有幾次差點 

真的動手。吿訴你，我沒有誇大。」”6為了確保批判季諾維也夫的決議 

獲得通過，莫洛托夫威脅説：「婕子養的、工賊、反革命，我要滅了你 

們，我要把你們交給中央監察委員會。J357



804 斯大林：權力的悖謂

基洛夫請求斯大林讓他回巴庫，但他是斯大林在列寧格勒不可或缺 

的人物。现在那裏的第一年，基洛夫幾乎跑遍了列寧格勒的所有工廠 

—總共一百八十多間。由於理論底子薄，他就用簡單、直接的講話赢 

得人們的好感。「我頭一次發現基洛夫是個了不起的演説家」，有目擊者 

寫道。而且他還説，基洛夫的演講「並不特別深刻，但用了很多寓言' 

比喻、對照、俗語。我感到他講得很誠懇」。询

586 加米涅夫還在妄想斯大林一方會作出妥協。1926年3月18日，他

在政治局會議上説：「在代表大會上，當我説斯大林不能把布爾什維克 

的總參謀部團結在他的周圍時，當代表大會亂哄哄地抗議這一説法並為 

斯大林起立鼓掌時，要是我説，我只是在重複伊里奇的話，那我本來是 

可以打斷這種掌聲的。」斯大林插話説：「那你為甚麼不説？」加米涅夫 

説：I■因為我不想用這樣的辦法。『曲簡直想不到這就是在1904年給過 

斯大林一本俄文版馬基雅維利作品的那位布爾什維克。加米涅夫差不 

多和托洛茨基一樣，讓斯大林輕輕鬆鬆就打敗了，在這一點上，他們連 

季諾維也夫都不如。

為了進一步製造不和，就在斯大林控制的黨報連篇累牘地中傷托洛 

茨基的時候，他還和托洛茨基進行了一對一的會面。阁與此同時，加 

米涅夫也邀請托洛茨基到自己在克里姆林宮的家中與季諾維也夫一起召 

開私下的會議一S是三年來他們頭一次這樣聚會一並且奉承他説： 

「有您和季諾維也夫出現在同一份綱領中就夠了，黨會找到真正的中央 

的。他們從模仿斯大林的口音和肢體動作中找到了共同語言，並互 

相寫了一些可以算是道歉的話。但有個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在回首往事 

時反對説：（■我們怎麼可能和圍捕並污蔑過我們的官僚分子坐在同一張 

桌上呢？他們可是糟蹋了黨的原則和思想的。」拓3至於托洛茨基，他打 

點行裝，去柏林做了兩個月的治療一他出行時用的是假身份（刮掉了 

山羊鬍子）。w多年之後，在提到1926年初的陰謀時，他引用一位支持 

者的話説：「既不要和斯大林在一起，也不要和季諾維也夫在一起；斯 

大林會骗人，季諾維也夫會逃跑。」％5

斯大林親自前往獲得解放的列寧格勒，並在4月12日給當地黨組 

織作了一次關於最近召開的中央全會的報吿。人稱恰金（Chagin）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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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彼得•博爾多夫金(Pyotr Boldovkin)被叫到基洛夫的住處，结果發現 

斯大林也在那裏。恰金在給出自己校對的斯大林講話的校樣後想要離 

開，但基洛夫和他的妻子瑪麗亞•馬庫斯(MariaMarkus)請他留下來和 

其他人一起吃飯。據恰金回憶説，基洛夫説道：r「列寧不在了，事情 

當然很難，但我們有黨，有中央，有政治局，它們會帶領全國沿着列事 

主義的道路前進』。斯大林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説：I■是的，的確是這 

樣——黨、中央、政治局。但是要想到，人民在這方面是不太理解的。 

俄國人民被沙皇統治了幾百年。俄國人民習慣了專制。幾百年來，俄 

國人民，尤其是俄國的農民，已經習慣了有一個領頭的人。所以現在 

也該有一個。』严

危險的轉折

與德國的三年秘密軍事合作對於提升蘇聯武器生產的水平作用很587 

小，但是為了再次取得突破，1926年春天，負責裝備的副陸海軍人民 

委員約瑟夫•溫什利赫特，一個會講德語的波蘭人，率領代表團訪問 

柏林，試圖把蘇聯境內的蘇德聯合生產擴大到很廣的範圍：坦克、重 

炮' 機槍、精密光學儀器、野戰電話、無線電。顼但據蘇方的報吿説， 

1926年3月30日，位於菩提樹下大街的蘇聯大使館召開的盛大招待會 

上一出席招待會的有德國總理、外交部長和陸軍總司令一德國政府 

似乎有點猶豫，想要「淡化他們的作用，只在德國的私人公司與蘇聯的 

各個組織之間充當中間人」。如德國的私人公司則更願意出售武器，而 

不是幫助潛在的競爭對手製造武器。德國外交部官員赫伯特•馮•迪 

克森(Herbert von Dirksen)警吿自己的政府»莫斯科把加強軍事合作視 

前我們希望繼續與之交往的最有力的證據」。姑但是，雖然德國的統 

治集團對於英國會在多大程度上允許修訂凡爾賽條約已不抱多少希望， 

德國政府仍然不想與莫斯科達成有可能被視為反英的交易；同時，儘管 

莫斯科政權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可骨子裏仍是不開明的，這在德國也引 

起了人們的反感。圳不過，德國也擔心在失去東方的同時卻沒有赢得 

西方的歡心，結果就有了一個折中方案：1926年4月24日的《蘇德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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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不侵犯條約》，也稱為「柏林條約」，該條約肯定了早先的拉帕洛條 

約的內容：兩國保證要在一方遭到第三方的無端進攻時保持中立。道 

欝起來很像那麼回事，其實沒甚麼作用，實際上，它就是德國做出的保 

證，不給敵視蘇聯的其他國家過境權。切只要德國對和西方恢復友好 

關係還抱有希望，蘇聯就只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372

斯大林把英國視為世界帝國主義秩序的支柱，但他並沒有排除與英 

國達成交易的可能性，只是全球的政治經濟形勢影響了已經重啟的貿易 

談判。歐洲的集體決定——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鎊的金平價恢復金 

本位制一意味着恢復英鎊對美元的匯率（4.86美元），那樣一來，英國 

出口商品的價格就提高了。貨幣價值的高估會造成國際收支赤字和黃金 

588 外流，進而抑制國內經濟的活躍度。批評者認為這是為了金本位而犧牲

工業，但是讓英鎊貶值這個明顯的辦法，在倫敦的金融區看來無異於申 

請破產或對債權人的欺詐。財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 

想不通英格蘭銀行行長為甚麼「對於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信用，同時 

又有125萬人失業這種奇觀十分滿意」，並聲稱自己「寧可看到金融界少 

一些得意而工業界多一些滿意」。373 （這讓我們對於蘇聯國內的索柯里尼 

柯夫一有斯大林支持一與皮達可夫的工業游説團體之間的爭論有了 

更深的瞭解。）金本位和財政緊縮對招英國礦業的打撃尤為嚴重。世界 

大戰阻礙了出口並讓其他國家有了發展本國煤炭工業的機會，同時，德 

國也在出口「免費」煤炭，以償還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債務，結果導致國際 

價格也在下跌，而這段時間英國因為煤層的過度開採，生產率正持續下 

滑。為了去掉過剩的產能，必須作出重大的結構調整，但礦工及其家屬 

或許佔到英國總人口的10%，而且他們的工資已經下降了。有些礦主準 

備妥協，其他的則一心想要廢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制定的全國性的協商 

制度並強迫工人接受條件；保守黨政府最終與那些不肯讓步的礦主串通 

一氣，結果在1926年5月1日，約有100萬礦工被關在門外o英國礦工拿 

到了一手沒甚麼勝算的牌，他們決心鬥爭而不是和解。374其他150多萬 

工人團結一致，在5月3日發動了英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總罷工，整個國民經濟一片混亂，包括食品的生產和分配。375 5月4日， 

政治局決定給英國工人提供資金援助，同時在報刊上發佈公吿。376季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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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夫在《真理報》上對英國發生的「偉大事件」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折但 

總罷工失敗了，礦工的罷工雖然又持續了幾個月，最後也以適當降価工 

資而吿終。蘇聯陷入尷尬的境地，重啟談判以改善雙遢貿易的希里也面 

臨破滅的危險。

波闌的事態發展構成了最直接的威脅。到1926年5月波蘭貨幣茲 

羅提崩潰為止，議會制的波蘭接連更換了不下14屆不同的內闇。抓蘇 

德柏林條約儘管低調，但華沙仍然憂心忡忡，害怕再次被強鄰瓜分。 

捷爾任斯基在5月初的度假結束後，準備到烏克闌視察一個月。由於要 

離開，他指示留在莫斯科的亞戈達要盯緊那個微不足道的流亡分子 '前589 

臨時政府陸海軍部長亞歷山大•古契科夫。5月12日早晨，一介平民' 

已經卸任的波蘭元帥約瑟夫•皮爾蘇茨基也離開家，和忠於自己的部隊 

會合後一起向附近的華沙進軍。3”這位元帥想通過展示自己的實力和 

巨大的聲望，迫使總統解散剛剛成立一個星期的中間偏右的政府；但總 

统沒有這樣做，而是趕到通往華沙的橋上攔住了皮爾蘇茨基。原本打 

算不流血的政變演變成了一場小規模的衝突。底氣不足的皮爾蘇茨基 

交了好運：5月13日，政府軍司令沒有乘勝追擊，而是坐等援兵，結果 

巖成大錯，讓皮爾蘇茨基從前在社會黨內的夥伴一不是他所仰仗的軍 

隊一與鐵路工人合謀，護送忠於皮爾蘇茨基的援軍通過，並阻止忠麓 

右翼政府的部隊到來。5月14日，總統和總理下台。皮爾蘇茨基過去對 

於政變的想法不屑一噸。5月27日發表的評論指出，幾年前他對記者説 

過，「要是我違反法律，我就是在為各種各樣的冒險家打開政變和暴動 

的大門」。獭現在他再次成了波蘭的主人。波蘭議會把他遗為總統，但 

他拒絕了，他以總司令和陸海軍部長的身份進行統治。在波蘭由半民 

主制變成溫和的專政制度時，新聞界以及各政黨和工會都選擇了容忍。

英國政府沒有參與政變，但對此基本持歡迎態度。381已统很緊張 

的蘇波關係變得更加緊張了。猊圖哈切夫斯基和亞歷山大.葉戈羅 

夫分別被派到明斯克和哈爾科夫，以防皮爾蘇茨基像幾年前那樣突然 

揮師東進，與此同時，蘇聯的新聞機構塔斯社則否認紅軍部隊在向波 

闌邊境大規模集結的傳言，認為那是波蘭人典型的挑釁言論。皿那位 

元帥向蘇聯駐華沙的使節強調，要是俄國人以為他想發動戰爭，那一

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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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把他當成了蠢貨，因為波蘭從戰爭中不會得到任何東西。询這説 

的是實話，波蘭的確不太可能扮演一個重要的歐洲國家的角色，它夾 

在德 ' 蘇這兩個懷有敵意的國家之間，與立陶宛不和，看不起捷克斯 

洛伐克，哪怕是對盟友法國的態度也很冷淡，歧視自己國內人數眾多 

的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同時又對蘇聯境內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抱 

有領土野心。但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認為，皮爾蘇茨基「不可預 

測」。大羅馬尼亞也讓人頭疼，因為在世界大戰之後，隨着許多少數民 

590 族的加入，羅馬尼亞的國家方案變得激進起來。它的法西斯運動聲勢 

浩大，僅次於意大利和德國而排名第三，而在它的反城市和反猶太人 

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也夾雜着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成分。沥羅馬尼 

亞甚至拒絕在外交上承認蘇聯。誠然，羅馬尼亞只是一個1,700萬人的 

農民國家，而波蘭是一個3,200萬人的農民國家。但它們在1926年簽訂 

了互助條約，這兩個對蘇聯抱有刻骨仇恨的國家的聯合，以及與法國 

結為同盟一或是受到其他更為詭秘的帝國主義陰謀的慫恿——譲莫斯 

科如坐針盛。

斯大林還要擔心東方暴露的側翼。日本在1925年同意，在繼續佔 

有薩哈林島南部並延長薩哈林島北部的租借期用於石油和煤炭開採的 

同時，在外交上承認蘇聯並讓出薩哈林島的北部，而蘇聯則承認日本 

在滿洲的霸權。抛但嗾日持久的漁業公約談判和木材特許權談判，反 

映出雙方從根本上來説缺乏禮讓，而且在莫斯科，幾乎沒有人懷疑， 

一旦蘇聯在國際上遇到困難，日本就會乘人之危。在蘇聯的遠東地 

區，到1926年，朝鮮族——其祖國被日本帝國吞併一人口幾乎翻了 

三倍，差不多有17萬，在蘇聯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地 

區，他們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的蘇聯人知道，日本人在他們境內 

的這個龐大的東亞人口中培養了間諜。斯大林允許設立一個朝鮮民族 

區域和幾十個設有朝鮮語學校的朝鮮民族城市，但布爾什維克政權也 

開始討論，要把這些集中居住的朝鮮人趕到遠離邊境的地方一這表明 

他們缺乏安全感。獭在蘇聯的歐洲部分,據估計波蘭族人口數量在250 

萬至400萬之間，而在他們之中許多人心懷不滿，其中至少有一些被認 

為與波蘭情報機關合作。通另外，在與芬蘭接壤的邊境，蘇聯一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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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族人。蘇聯並不是唯一懷疑自己國內的少數民族居民與國境線對 

面的同族人有勾結的國家，但蘇聯的邊境極為质間。瑚

對於政權，特別是對於斯大林來説，列寧的去世也就是列寧的復 

活。托洛茨基的政治地位顯然要有列寧在身邊才有保障。391但是，哪 

怕托洛茨基再善於搞政治，他的經歷（曾經的孟什維克派和知識分子）' 

他的個性（孤高）以及他的職務（陸海軍人民委員），也畿他幾乎沒有可591 

能成為列寧的接班人，特別是他還有個很難對付的競爭對手。當然， 

在托洛茨基看來，斯大林是「厭倦的激進派、官僚、耐普曼、富農、暴 

發戶、卑鄙的人，從施了肥的革命的反過來的土壤中爬出來的一切蠱 

參」•招來的畸形人物。3”當然，斯大林恰好也這樣描述自己的宿敵。 

即使沒有托洛茨基，斯大林也要虛構出一個托洛茨基。或者更準確地 

説，斯大林虛構岀了他所需要的那個托洛茨基，這是一項只有在事後看 

來才顯得簡單的任務。斯大林是在意識形態層面打敗托洛茨基的，而 

在這方面，這位格魯吉亞人看似不堪一擊，實際上卻非常強大。他所 

宣傳的那植通俗易懂的列寧主義是有效的，這也讓他扮演了擔保人的角 

色，雖然他在這方面的剽竊顯得肆無忌憚。斯大林自然是集中並且巧 

妙利用了他在政府中的所有優勢條件，但他在學習上仍舊非常刻苦。 

「我要再説一説作為作家和演説家的斯大林為甚麼能夠打動人，這使他 

勝過了其他更老練的演説家和作家，」有位同時代的蘇聯文學評論家説 

道，I■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甚至托洛茨基，對於列寧著作 

的熟悉程度都比斯大林差速了……和他們不同，斯大林研究列寧的文 

本，諳熟列寧發表的文字。如有需要，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去引用列寧 

的原話。产

斯大林把自己擺在列寧「遺囑」執行人的位置上。本來，他可以像 

托洛茨基一樣作岀不同的選擇，把自己與列寧相提並論。斯大林也很

,褊註：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齊干驛，束方出版社，1998） •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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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負。但他選擇了一種更聰明的姿態，裝作十分謙卑的樣子，只臨 

己當作列寧的學生，而且很善於把這一點表現出來。W説來也怪，所 

大林還展示出比托洛茨基強得多的移情能力。後來，托洛茨基會惡毒 

地嘲笑作為官員和斯大林心腹的拉扎•卡岡諾維奇，他未能看到姻 

過甚麼教育的卡岡諾維奇具有傑出的組織才能和洞察力。一度崇拜迥 

托洛茨基的卡岡諾維奇是個非常敏鋭的人，他認為托洛茨基在演講甚至 

組織方面（指的是內戰時期）都極有天賦，只可惜謀略不如斯大林。圳 

斯大林的確是個謀略家，能在突如其來的機會面前，比如在卡岡諾維奇 

之類憑藉自身努力爬上來的無數新人所帶來的巨大機會面前，通過巧妙 

應對而佔據上風。但斯大林最後成了一個充滿怨氣的勝利者，自憐， 

忿忿不平，覺得受了虧欠。許多學者把這樣的感受歸結為自卑，這樣 

592 説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在一種深刻的結 

構性的敝意中實行個人專政的：斯大林是一個似乎曾要求解除他職務的 

人的追隨者。這種受到圍攻的狀況與整個革命的形勢非常相似。

兩大資本主義集團的關係在洛迦諾的明顯好轉，以及新近獨立的波 

蘭 '芬蘭、愛沙尼亞 ' 拉脱維亞和立陶宛，擴大了的羅馬尼亞，還有日 

本，這些國家所擺出的敵對姿態，對斯大林在地緣政治上的想像一＞ 

聯能夠避免陷入在他看來必然發生並且會引發新的革命的下一場帝國主 

義內戰T出了挑戰。近鄰的敵意，更別説還有新經濟政策的模糊的 

發展方向，讓斯大林憂心忡忡地迎來1926年夏天。而可惡的I■潰囑J問 

題仍在繼續糾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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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中的失畋

同志們！三年了，我一直要求你們解除我的總書記職務。全會每 593

次都拒絕.了我的要求……我承認，佳管有列宰同志那封大家都知 

道的信，但速是有必要讓我留在總書記的位置上。但现在條件不 

同了。條件不同，是因為反對派被打垮了……在我看来，现在是 

惡從列寧指示的時候了。因此我要求全會'解除我的中央總書記職 

務。我向你們保證，同志們，這樣做對貪只會有好處。

----- 斯大林，中央委員會全會，1927年12月19时

斯大林住在克里姆林宮的娛樂宮二樓。那是一楝不起眼的三層建 

築，緊挨着聖三一塔樓，曾經是波雅爾居住的地方，不久前還做過克里 

姆林宮衞戍司令的住處。斯大林的住所有六個房間，包括一間橢圓形 

的餐廳、兩間兒童臥室、一間主臥室，一間辦公室，以及一間小的電話 

室。斯大林住在主臥室，他的妻子娜捷施達•「娜佳」•阿利盧耶娃住 

在一間兒童臥室。五歲的瓦西里（「瓦夏」）和同年的阿爾喬姆一他的 

父親在內戰中死了一 住在另一間兒童臥室。斯大林的長子、當時19 

歲的雅科夫睡在餐廳。從娜佳房間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亞歷山大花 

園和庫塔菲婭塔樓，那是克里姆林宮唯一還保留吊橋的塔樓。2但總的 

來説，斯大林住得並不闊綽。不過也算是改善了，因為這是他家在克 

里姆林宮住過的第二處寓所，先前住在大克里姆林宮的附樓，那裏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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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雜。3在斯大林向列寧反映後，負責領導人警衞工作的阿布拉姆•別 

連基(Abram Belenky)建議斯大林搬到大克里姆林宮的房間。托洛茨基 

594 的妻子、博物館館長娜塔莉亞•謝多娃堅決反對，認為大克里姆林宫 

屬於博物館管轄的範圍。4後來她心軟了，表示可以把博物館的幾間辨 

公室腾出來作為住房，但斯大林卻讓衞戍司令挪了地方。5後來，別連 

基想討好斯大林，結果卻適得其反。「在搬到新住處的時候，中央執行 

委員會事務處有人——也許是格伯烏的別連基同志——擅自動用國家的 

錢為我的住處訂購了新家具，」斯大林反映説，「我明確表示過，舊家具 

完全可以滿足需要，這種任性的做法卻反着來。」他要求中央監察委員 

會負責人調查並處罰相關責任人，新買的家具要立即搬到倉庫或有需要 

的地方。6斯大林誠心想住得簡單一點，可他周圍的人想拍馬屁，這讓 

政府的工作人員很難處理。

斯大林沒有承擔太多家長的責任。克里姆林宮的住處顯然太侷促 

了。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兩層的哥特式別墅有5,000平方英尺，* 12個房 

間，但斯大林在星期天的時候並不經常去那裏，哪怕在夏天也是如此。 

他的寡母凱克•格拉澤仍然住在格魯吉亞，沒有到莫斯科來；娜佳和 

她保持着聯繫(I■我們在莫斯科向您問好。我們生活得很好，身體全都 

彳艮健康。孩子們在長大……J)。7娜佳的父母謝爾蓋和奧爾加•阿利盧 

耶娃已經搬到列寧格勒。斯大林和已故的卡托•斯瓦尼澤的第一次婚 

姻的姻親們住在莫斯科，偶爾會看到他，至於見面的頻率還不清楚； 

他很少看到自己的妻子。斯大林的婚姻生活不太幸福。他似乎愛過娜 

佳，但有點漫不經心，哪怕是他確實在乎她的時候，對她也是經常惡 

聲惡氣，肆意謹罵，或者是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根本不和她説話。8她 

患上了偏頭痛，身體虛弱，還要忍受孤獨的折磨。「很顯然，我在莫斯 

科和誰都不相干，J1926年初，娜捷施達寫信給斯大林第一任妻子的弟 

媳瑪麗亞•斯瓦尼澤(Maria Svanidze)説一^者當時在柏林，正抱怨感 

到無聊，「有時候甚至很奇怪：這麼些年過去了，一個親密的朋友都沒

*编註：釣46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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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很明顯，這是性格問題。奇怪的是，我感到和黨外的人更親近 

(當然是和女人)。這顯然是因為她們更單純。」娜捷施達對初導夫人的 

角色以及隨之而來的好處毫無興趣。相反，她擔心的是，如果不出去 

工作，她就不會被當回事，但與此同時，她希望能夠勝任所得到的任何595 

職務。在寫信給斯瓦尼澤時，她正懷着他們的第二個孩子而且離生產 

不遠，所以她接着説，「非常迪憾，又一副家庭的枷鎖把我困住了」。9

1926年2月18日，女兒斯維特蘭娜(Svetlana)出生；嬰兒室就設在 

娜佳的房間。在斯大林留下的大量文件證據中，沒有任何有關他作何 

反應的記錄。他對孩子們可能非常關心，當他在家一通常是吃得很晚 

的午一和有空的時候，他會瞭解他們的情況，送書給他們，帶他們 

去劇院，用傳授人生經驗的方式管教他們。照料孩子和家庭的責任主 

要交給了服務人員的負責人卡羅利娜•季爾(KarolinaTil)，她還要負資 

從克里姆林宮的食堂取回全家的飯菜。由於斯大林的家長作風和他作 

為領導人的地位，不管他以前有多愛娜佳，這個十幾歲就成了他妻子的 

女人並不是他現在想要的那種快活而恭順的女主人。至少有一回，娜 

佳帶着瓦西里和斯維特蘭娜跑回了列寧格勒的娘家次克里姆林宮的長 

舌婦們都説是她「拋棄了」斯大林。"彷彿是命中注定，她又回來了。 

雅科夫的善良讓他和同父異母的弟弟妹妹們以及自己的繼母(只比他大 

六歲)關係很親近，他和娜佳一同承受着斯大林在家中的專横與暴虐。” 

雅科夫從一所機電高中畢業後並沒有進入大學，而是宣佈要和16歲的 

同學卓婭•古尼娜(Zoya Gunina)結婚，斯大林對此大發雷霆。在克里 

姆林宮娛樂宮斯大林家中的廚房裏，雅科夫趁沒人的時候用槍對軍了自 

己的心臟，結果打偏了幾英寸，只是受了傷。斯大林寫信給娜佳，説 

雅科夫是「一個小無赖，敲詐勒索，他和我再沒有任何關係了，也不可 

能有任何關係了」。”在斯大林的眼中，雅科夫的行為不是因熟絕望， 

不是因為自己無情地反對他的婚事，而是想對自己施壓。不過，雅科 

夫擞是和卓婭結了婚，娜佳讓夫婦倆住進了她父母的房子。卓婭後來 

生了個女兒，那也是斯大林的長孫女，但她因為肺炎夭折了。14

絕對的權力並沒有帶給斯大林絕對的歡樂。他為之欣喜，又因之 

自憐。他興奮的是自己成了關注的中心，成了決策者，成了列寧的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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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成了領導者，但所有人都知道，列寧在遺囑中要求解除他的職 

務，這讓他寢食難安。令人眩暈的滿足與折磨，長期的野心與眼前的 

重擔，權力所帶來的這些悖論都壓在他的身上。在完成黨的第十四次 

代表大會繁瑣的籌備工作以及其他許多事務後，他感到累了。「我在考 

596 慮休兩個星期的短假，我真的累了」，1926年2月1日，他寫信對梯弗

利斯的奧爾忠尼啟則説。但是，不受約束的權力還在繼續圍困着斯大 

林：國家銀行主席、國家統計局的工作人員、中央消費合作社主席、鐵 

路部門、烏克蘭的官員、巴什基爾的官員、白俄羅斯的官員、達吉斯坦 

人、哈薩克斯坦人、布里亞特蒙古人、衞生人民委員、國營托拉斯的管 

理人員、這個那個地方黨組織的首腦、工人代表、工會工作人員、報紙 

編輯、大學校長、外交人員、大使、外國共產黨人、秘密警察、軍隊將 

領、青年組織家、為了令人失望的對德條約而進行的最後談判、婦女組 

織家、五一遊行和招待會、英國史上第一次總罷工等各方面的會議。 

但他最後還是逃跑了。「再過幾天我就到索契了」，5月16日，他再次 

寫信給奧爾忠尼啟則。「你打算怎麼度假，柯巴？」巧5月23日，斯大林 

抵達目的地。他幾乎是立刻就給留在莫斯科看家的莫洛托夫發了一封 

加密電報（5月24日，星期一）：「我在星期天晚上到了這裏。天氣很差 

……別連基吿訴我説⑴托洛茨基早在星期三早晨就〔從柏林〕回到了 

莫斯科；（2）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柏林時去看過他（秘密會面？）。有意 

思。k是的，就連度假的時候都這樣。

在擔任總書記後的大約四年時間，即便是遠離莫斯科，斯大林的 

個人統治也是牢固的。不過，要想保住自己的權力，仍需保持在政治 

局的多數地位。到1926年1月為止，該機構（有表決權的）成員的組成 

罕有變動：葉蓮娜•斯塔索娃只是在斯維爾德洛夫去世後，在1919年 

7至9月短期擔任過政治局委員；列寧在1921年免去了尼古拉•克列斯 

廷斯基的委員職務，讓季諾維也夫接替了他；布哈林在1924年接替了 

已經去世的列寧的位置。直到1926年，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仍然是 

正式成員。但是在1926年1月，斯大林把加米涅夫降為（沒有表決權的） 

候補委員，同時把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加里寧提拔為正式委員。 

在這個由九人組成的機構中，斯大林的有表決權的多數除了這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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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還包括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人。身體不好的捷爾任斯 

基是五名候補委員之一，而候補委員還包括斯大林的幾個門徒：莫斯科 

黨組織負責人尼古拉•烏格拉諾夫，老廣場街的中央委員會書記揚， 

魯祖塔克，以及烏克蘭的政府官員彼得羅夫斯一該國第十大城市葉 

卡捷琳諾斯拉夫就是為了表彰他而在1926年被更名為第籠伯羅彼得羅 

夫斯克。換句話説，許多斯大林的親信都得到了沒有表決權的委員職 

務。誠然，從1926年夏天開始，他還會讓政治局的人員構成變得對自597 

己更加有利。但是他要等到1927年底最終召開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 

的時候，才會把季諾維也夫一托洛茨基反對派全部開除出黨並且在國 

內流放。險惡的政爭會在黨的一個又一個論壇上繼續下去，把斯大林 

身邊的人全部捲進去，也衝擊着斯大林的心靈。

此外，從1927年12月斯大林在政治上完勝反對派之後，他的政策 

就接二連三地遭遇慘敗。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政權的力量之 

源：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讓作為 

突擊隊的積極分子們覺得有吸引力和意義，給黨內外成百上千萬的人提 

供了話語和世界觀，並實現了對公共領域的壟斷，但同樣是這種可以在 

政治上給人以力量的意識形態，對國際局勢或國內不穩定的準市場經濟 

卻沒有任何幫助。相反，這種意識形態讓那些難以克服的挑戰變得更 

加不易處理。奪權的結果，是要在十分有限的選擇空間中管理俄國在 

世界上的權力，使之在全然不同於國外列強及國內佔人口多數的農民的 

新維度上展開。個人動力強化了這種包圍意識：政治上取得的勝利只 

會激起斯大林證明自己的渴望。他不懂得甚麼是仁慈。對於被打敗的 

對手，他只表現出虛假的大度。忠誠的革命者，長期共事的老同志， 

因為質疑他個人的統治或政權的政策就成了所謂的叛徒。當然，這種 

妖魔化的做法是布爾什維主義所固有的，也和列寧的行為非常相似，可 

斯大林卻更進一步，把它用在共產黨人身上。黛內對手在被斯大林打 

敗之後，就成了陰謀殺害他並勾結外國勢力的所謂恐怖分子。

革命中遇到的問題激發了斯大林身上的多疑症，而斯大林又激發了 

革命所固有的多疑症。1926至1927年，由於事態的發展和反對派聲勢 

的逐漸增大，兩者相互刺激，越演越烈。然而斯大林周圍知道內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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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似乎並沒有把他看作是有罪的暴君。當然，他們開始看出，這個 

人臉皮薄，愛記仇，但他們也看到了一個锲而不捨又不知疲倦的、強便 

而且老練的、馱馬一般的黨和事業的領導人，對於他的情緒和任性，他 

598 們希望以政治局作為主要的機制加以約束。可即便到了 1927年12月，

黨內是否有人真正看透他的性格，仍然是個問題。

遊覽高加索

斯大林剛到索契，聰明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揚就在5月26日找到 

他，後者30歲，是鄰近的北高加索地區黨的負責人。米高揚——他在 

信封上寫的收信人名字是「親愛的索索」，那是斯大林的母親用來稱呼 

兒子的昵稱一就是先前勸説斯大林到索契附近的馬采斯塔嘗試藥用硫 

磺浴的那個人，結果斯大林每年都要到南方度一次假。”現在，米高揚 

勸説斯大林放鬆一下，到他的家鄉南高加索轉一轉。他們當天就乘列 

車從黑海海岸出發，前往梯弗利斯。斯大林隨身只帶了內衣和一把獵 

槍。I■我先要痛快地玩一玩，然後再考慮健康和休養」，斯大林説。18 ft 

夫斯圖哈在5月28日打電報説，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托洛茨基和莫 

洛托夫為了一份對外租讓合同弄得劍拔弩張，莫洛托夫覺得那份合同吃 

虧了 ；那是幾個月前托洛茨基簽的，但直到現在才公開細節。好吧， 

就讓莫洛托夫去和托洛茨基鬥吧。同一天，斯大林的一名隨行人員给 

托夫斯圖哈回話説，「主人的心情很好」。'9

「主人J {khoziain）這個源於莊園領主的帶有家長專制色彩的稱呼， 

逐漸成了斯大林的外號，但是到了南方，在自己相識多年的老鄉面 

前，他還是那個復仇者柯巴。他和米高揚參觀了以礦泉水出名的博爾 

若米、庫塔伊西，甚至還有哥里。（對於他引起的騷動，我們只能想像 

了。）遊覽途中，斯大林接見了佩季•「彼得」•卡帕納澤，那是他從梯 

弗利斯神學院的時候就認識的一位老朋友，後來居然做了神父，他的照 

片一度掛在斯大林的牆上。2°在梯弗利斯，斯大林觀看了歌劇，還像他 

喜歡做的那樣，去後台問候了演員和導演。在格魯吉亞首府，他和米 

高揚住在奧爾忠尼啟則的住處，謝爾戈的哥哥康斯坦丁記得，斯大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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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唱了一首粗俗的格魯吉亞歌曲。2’斯大林喜歡跟他們在一起。只有 

他們共同的密友兼「名譽高加索同胞」基洛夫•缺席了一後者此時在列 

寧格勒。

在莫斯科，在斯大林缺席的情況下，政治局於1926年6朋日開會

討論了英國的罷工。托洛茨基公開反對蘇聯繼續支持英國現存的工會599 
组織，因為要是這樣，與資產階級政權合作的勢力就會加強，英國共產 

黨的力量就會削弱，對於即將到來的可以實現革命性突破的危機一機 

會，英國工人階級就會缺乏準備。22這次有43人參加的政治局會議， 

持續亍6個小時。開會當天，在給莫洛托夫的電報中，斯大林憑直覺正 

確地預見到總罷工是「由英國保守黨挑起的」，也就是説，「是資本而不 

是革命在發動進攻」。他還説：「所以，我們並不是到了一個革命發起 

暴風雨般的猛攻的新階段，而是持續的穩定，暫時的，不是永久的，但 

畢竟是穩定，儘管資本會千方百計再次對工人發動新的進攻，工人仍將 

被迫保護自己」。他譴責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擺岀的激進姿態，認為 

在革命不會很快到來的情況下，這種姿態只會令英國工會運動有分裂的 

危險。力斯大林認為，蘇聯支持英國的工會和罷工工人可以起到威懾作 

用，防止他們再次入侵蘇聯。儘管如此，他仍然想完成一直被擱置的 

1924年的雙邊貿易談判。總罷工期間，英國駐莫斯科代辦再次私下向 

倫敦提出請求，希望重啟談判，以便「和俄國達成這樣那樣的協議 

但是，由於蘇聯不但暗中向殖民地輸出革命，還宣佈給罷工者撥款，英 

國政府凍結了重啟貿易談判的計劃。25

無論是想讓蘇俄與德國重新融入國際秩序的熱那亞會議（1922） • 

遗是想要與德國建立互相利用的特殊關係的拉帕洛條約（1922），都沒有 

讓蘇俄形成切實可行的安全政策。而現在，雖然總罷工已經以失敗而吿 

终，英國保守黨仍然帶頭發動了一場聲討蘇聯的公共運動。托洛茨基在 

玫治局會議上指責説，在內部從來沒有討論過總罷工問題，這種説法不 

對：政治局在5月4日' 6日和14日討論過這個問題，並專門成立了一

,编註：斯大林、米高揚•和奧爾忠尼啟則都出身高加索地區（三人在政治局被稱射髙加索小 

集團D-基洛夫並不是-此處為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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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由蘇聯工會負責人托姆斯基領導的委員會（托洛茨基不是該委員會的 

成員）。6月3日的與會者否決了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關焚英國罷工的 

教訓的提綱。差不多是一刻不停的冷嘲熱諷讓本已十分緊張的氣氛變得 

越發緊張。加米涅夫用譏諷的口氣質問那些在他發言時出語威脅的人： 

「你們為甚麼全都在幫我？」托洛茨基插嘴説：「『集體領導』恰恰就是在 

600 大家互相妨礙或互相攻擊的時候。（笑聲）」托洛茨基也許是想要緩和一

下緊張的氣氛。*集體領導，哈！斯大林會得到一份全面的報吿。

斯大林在高加索，某種程度上就是闊別多年之後回到自己的地盤。 

6月8日，他接見了梯弗利斯鐵路總廠的代表團，二十多年前，他曾是 

那裏的一個年輕的鼓動家。「同志們，我應當吿訴你們，憑良心説，這 

裏對我的頌揚，我連一半也不敢當。」據當地的報紙報道，他謙遜地表 

示：「原來我又是十月革命的英雄，又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者，又是共 

產國際的領導者，又是神奇的勇士，又是甚麼等等。同志們，這都是 

無謂的話，都是絕對不必要的誇張。這種話通常是在革命烈士靈前講 

的。但是我還不打算死呢……我過去的確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梯弗利斯 

鐵路工廠先進工人的一個學生。」在保持這種假惺惺的謙卑姿態的同 

時，斯大林接着就大致講述了他的地位是如何在地下革命鬥爭中逐步上 

升的：從他1898年成為I■工人的學生」時的第一個工人「小組」開始，到 

1917年成為I■我的偉大導師列寧」的學生為止。呈現在大家面前的不是 

一個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而是一個與工人以及「奠基人」緊緊地聯繋 

在一起的埋頭苦幹的革命者。「從學徒的稱號（梯弗利斯），經過幫工的 

稱號（巴庫）而到我國革命的一個師傅的稱號（列寧格勒），一同志們， 

這就是我學習革命的經歷……如果毫不誇大地憑良心説，我原來是怎 

樣一個人以及我成了怎樣一個人的真正情形就是如此。（掌聲，轉為熱 

烈歡呼。）」”*

這和五年前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得到的噓聲和羨罵完全不同，那時他 

是灰溜溜地離開會場的。這次，奧爾忠尼啟則及其手下顯然沒有掉以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4-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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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心，而是清除了所有阻力。但斯大林那天在鐵路工廠就自己的成長 

經歷所説的話，並未發表在全國性的報刊上，他附帶看對外交事務所 

講的內容也沒有。特別突出的是他對前一個月在波蘭發生的政變的評 

論。他在回顾該事件時，先是用煽動性的語言指責波蘭共產寫支持皮 

爾蘇茨基（推翻保守派政府）的行動，然後又扼要説明了支持皮爾蘇茨 

基的力量與其在國內的右翼競爭對手國家民主黨之間的政治分歧，並 

預言説，儘管前者在軍事上更為強大，但後者會贏得最終的勝利：波蘭 

會進一步向右，轉向沙文主義。不過，斯大林稱皮爾蘇茨基是「小資產 

階級」而不是法西斯主義，後來，皮爾蘇茨基的立場轉向了被斯大林歸 

於這位陸海軍部長在國內的對手的那種立場時，斯大林改變了自己的看601 

法。”因此，就在格魯吉亞民族主義情緒似乎開始平息的時候，在獨立 

的波蘭，民族情緒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

在莫斯科，鬥爭越演越烈。在7月14日斯大林缺席的另一次政治 

局會議上，從烏克蘭回來的捷爾任斯基聲稱記錄他們內部討論過程的做 

法（這是反對派提出的一個合法要求）是「犯罪」，托洛茨基回擊説”我 

們應該指示格伯烏阻止我們説話；這樣一切都簡單了。」“捷爾任斯基 

對令人窒息的官僚體制十分憤怒，他在那年6月對自己在最高國民經濟 

委員會的下屬説，蘇聯的行政機器是「以普遍的不信任為基礎的」，並 

且認為「我們必須拋棄這種體制」。他還説，不斷轉移的機關癌細冊正 

在「吃光工人和農民的家當，他們用勞動創造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J。50 

他給李可夫寫信説：「政府的政策沒有我的份。我不理解它，我也看不 

出它有甚麼意義。」"在給古比雪夫的信中，他寫道，就連優秀的行政 

管理者都「淹沒在不同部門間的協調工作以及各種報吿、文件和委員會 

當中。每一個資本家都有自己的方法和主要的職責。我們現在是由勞 

動國防委員會和政治局總管一切……這不是工作，這是受罪J。與此同 

時，捷爾任斯基擔心自己的批評可能會「被那些把國家拖進深淵的人， 

比如托洛茨基 ' 季諾維也夫和皮達可夫利用……如果我們找不到正確 

的路線和發展的步調，我們的反對派就會壯大，國家就會出現專政者， 

那是革命的掘墓人，儘管他衣服上有漂亮的羽毛。墨索里尼、皮爾蘇 

茨基，當今幾乎所有的專政者都曾經是赤色分子」。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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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纏身

高加索的「三個火槍手」慢慢結束了遊覽：奧爾忠尼啟則陪同斯大 

林和米高揚登上了返程的列車，直到黑海的港口城市波季，斯大林和 

米高揚從那裏乘船，於1926年6月15日抵達索契。有人覺得，要是新 

大林可以一年到頭都待在索契，在那裏管理政府，或許他就滿足了。 

他看看文件——為了消遣而不只是工作——玩玩九柱戲igorodki），搞搞 

602 園藝。「他喜歡野餐，J斯大林的衞士長、立陶宛人伊萬•尤西斯（Ivan 

Jhsis）的女兒説，「通常我們是去爬山，找個有意思的地方，然後在那 

裏安排歇腳。我們總是帶上一塊白色的桌布。烤肉串和各種單片三明 

治肯定是要有的：上面碼着魚子醬和魚——爵魚、鮭魚。還有奶酪和 

香草，特別是香菜。我父親知道怎樣做熊肉香腸，立陶宛風味的，那 

是斯大林喜歡的。」为看來，尤西斯那時與斯大林特別親近。在莫斯 

科，他已經從（盧比揚卡大街附近）契卡精英們居住的瓦爾索涅夫耶夫 

巷搬進了大克里姆林宮裏從前侍從女官住的地方。捷爾任斯基住在同 

一條走廊的盡頭；著名的無產階級詩人傑米楊•別德內住在樓上，住 

處很豪華，和伏羅希洛夫的一樣。在索契，尤西斯不僅是衞士，還是 

遊伴。

斯大林因為吃了腐爛爰質的魚而食物中毒，醫生要他按規定飲食。 

他們摟認真檢查了他的身體，做了到當時為止或許是最詳細的健康記 

錄。索契附近馬采斯塔療養院新上任的科學主管伊萬•瓦列京斯基 

（Ivan Valedinsky）和另外三名醫生在斯大林住的四號別墅的一個小房間 

裏為他做了檢查。I■斯大林同志從陽台一側進來，坐在我們醫生對面， 

没有一點架子，」瓦列京斯基回憶説，「我們醫生也感到放鬆了。」檢查 

結果發現，斯大林患有慢性的、儘管是非活動期的肺結核。他的腸道 

也有問題，好像以前中過毒。（實際上，他年輕時得過斑疹傷寒，在胃 

壁上留下了潰瘍。）他還患有持續性腹瀉。胸部因為心臟供血不足而疼 

痛，他自己用檸檬治過。他抱怨説左手的指尖疼。他的關節發炎、紅 

腫。醫生們提到，他的左前肩的肌肉開始萎縮了。「左上肢肌肉疼痛和 

關節炎」，他們寫道。（肌肉疼痛如果不是外傷造成的，往往就是病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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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引起的。)醫生們還注意到慢性扁桃腺炎的發作(扁桃體周M)，而 

慢性扁桃腺炎的發作又引發喉嚨疼痛和腫脹。斯大林的野吸沉重，但 

作為病因的右肺病變(胸腔積液)要到多年之後才被發現。他説話的聲 

音很小，可能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即使開始使用麥克風，他的講話有時 

候也不太聽得清楚。

瓦列京斯基後來寫道，在對斯大林的內部器官作客觀檢査期間，沒 

有發現任何病變的成分。不過，檢查似乎得岀了患有埃爾布一为爾科 

综合症(Erb-Charcot syndrome)的診斷結果----疲勞 ' 痙學，並且越來越

消瘦。34不管正確的診斷結果是甚麼，斯大林左臂肘部潰爛的情況還在 

繼續惡化，幾乎無法使用。他還覺得自己的兩個膝蓋總是嘎吱嘎吱作 

響，當他轉動脖子的時候也是這樣。他疼痛的肌肉露岀某些營養不良 

的跡象，或許也是埃爾布一沙爾科綜合症的症狀，儘管這有可能是一 

種道傳病。”醫生們推薦了十幾種馬采斯塔硫磺浴。瀨査結束離開時， 

斯大林問我，『來點白蘭地怎麼樣？ J」瓦列京斯基回答説：「星期六可 

以稍微喝點，星期天才真正可以放鬆，但是在星期一上班的時候要保持 

清醒。」他接着又用共產黨人指代酒宴的暗語説：「斯大林同志對這一回 

答十分滿意，結果下次他就組織了一場讓我非常難忘的|■星期天義務勞

(subbotnik)。『6斯大林顯然很喜歡瓦列京斯基。瓦列京斯基是神父 

的兒子，他本人也讀完了神學院，在得到父親的允許後，又去托木斯克 

接受了醫學訓練，之後他得到博士學位，參加了世界大戰，並就職於克 

里姆林療養院。斯大林要是願意的話，也可以表現得特別有魅力，尤 

其是和服務人員在一起的時候。索契和馬釆斯塔的放鬆可能讓斯大林 

的心情好了很多。

爛魚的影響還沒有消除就傳來了好消息：受到圍攻的反對派無意 

中又給他們鄙視的這位專政者送了一份大禮。設法保住了職務的左派 

反對派成員、莫斯科紅色普列斯尼亞區區委書記格里戈里•別連基 

(GrigoryBelenky)，在莫斯科郊外約20英里,處的一座林中別墅組缱了

编註•約3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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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可能有70人。他們打算把大工廠、高校和國家 

機構中的支持者組織起來。37「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使革命及其工 

人民主制獲得新生，也要不惜一切代價抓住這個機會」，一名與會者堅 

定地説。北別連基估計會得到自己區的62個黨支部的支持。據説，他詡 

為「要是我們能拿下紅色普列斯尼亞區，我們就能拿下所有的地方」。” 

這完全是自欺欺人。格伯烏的人就坐在各黨支部的會議廳裏，而且表 

決用的是公開舉手的方式，這種情況下誰願意為他們出頭呢？別連基邀 

請了第一副陸海軍人民委員米哈伊爾•拉舍維奇參加樹林會議。當有 

人問拉舍維奇軍隊裏的反對派是否正在組織起來的時候，據説他回答 

道，「哦，形勢很好」。40至少有一個與會者檢舉了這個小集團，於是， 

604 審訊在6月8至9日就開始了。4,反對派的秘密的樹林會議牽扯到第一

副陸海軍人民委員，這真是天賜良機。

6月24日，托夫斯圖哈給索契發來電報説，由於斯大林還没有回 

來，他將把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央全會推遲到7月12日，於是，為了充 

分利用反對派的最新「陰謀」，斯大林行動起來，在6月25日給「莫洛托 

夫 ' 李可夫 ' 布哈林及其他朋友」回信説，「季諾維也夫集團」肯定參與 

了此次I■拉舍維奇事件」。季諾維也夫那天沒去樹林，但不管怎麼説， 

事物是普用聯繫的。斯大林還説了一些帶有傾向性的話，説「忠誠的」 

反對派如何頭一次越出了界限，他不但要求把拉舍維奇趕出陸海軍人民 

委員部，還要把季諾維也夫趕出政治局，甚至趕出共產國際。「我向你 

們保證，」斯大林最後用明顯很得意的口氣説，「在黨和國家中，沒有哪 

個人會為季諾維也夫感到惋惜，因為他們太瞭解他了。J’？

純粹的快樂。一名陪同斯大林的工作人員向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级 

匯報説，詩人傑米楊•別德內「經常過來，給我們講些下流的笑話」。 

不過，早就該把這位專政者哄回首都了。1926年7月1日，莫洛托夫在 

信中很堅決地寫道，「我們認為您必須在7月7日到達」。莫洛托夫的來 

信反映岀對於斯大林的堅強領導的欣賞與愛戴。斯大林動身回莫斯科 

的時間不早於7月6日。牯他剛剛回到首都，捷爾任斯基就寫信説，波 

蘭皮爾蘇茨基政變的幕後支持者是英國。「（對我來説）整個材料都無可 

置疑地表明，波蘭正準備對我們發動軍事進攻，目的是讓白俄羅斯和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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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构脱離蘇聯，」捷爾任斯基肯定地説，「皮爾蘇茨基的所有工作都集 

中在這一點……羅馬尼亞很快就會從意大利那裹收到包括潛艇在內的 

一大批武器。」他同時還強調説，在芬蘭 ' 愛沙尼亞 '拉脱維亞 '立陶 

宛和波蘭這些「邊陲國家」，「白衞分子又活躍起來了」。皮爾蘇茨基政 

變後，蘇聯幾乎是馬上就提議，與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簽訂互不侵犯條 

約，但它們誰都沒有作出肯定的回應。“捷爾任斯基堅持認為，皮爾蘇 

茨基的猶豫不決只是因為顧及國內的政治狀況，而他要發動入侵，需要 

的只是鼓動公共輿論。捷爾任斯基要求中央委員會檢査紅軍的戰備' 

神給、動員和疏散能力。45歡迎回到莫斯科，斯大林同志！（每次遇到 

人，他耳邊總是響起這句問候。）

遗囑問題又來了

推遲後的中央全會於7月14日召開（一直開到23日）。第二天，在 605 

全會之外，捷爾任斯基命令亞戈達轉移距離波蘭和羅馬尼亞最近的邊境 

地區的奥格伯烏地方機關的檔案資料。他還要求把關押在西部經境附 

近監獄中的特務、白衞分子和土匪運走。"7月20日，捷爾任斯基向全 

會作了報吿。最近剛指示亞戈逹清理莫斯科及其他城市投機倒把分子 

的捷爾任斯基，現在就指責説各省的奧格伯烏「逮捕、流放、監禁、壓 

迫和敲詐私商（在此期間，他們準備每天工作14至16個小時）」他 

稱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皮達可夫「對工篥的擾甌 

最嚴重」。對於曾經拉攏過捷爾任斯基的加米涅夫，他説，「你是在搞陰 

謀（齐伽知她）而不是幹工作」。捷爾任斯基説，要是他事先知道反對 

派在莫斯科郊外召開秘密會議，他會「毫不猶豫地帶領兩個連的奧格伯 

烏部隊，用機槍解決問題」。他汗水漣漣，面色蒼白，勉強講完後才回 

到自己的座位上。很快，人們幫助他離開大廳，讓他躺在會議廳外面 

的沙發上。有人給他用了樟腦藥。捷爾任斯基想要走回他在大克里姆 

林宮附近的住處，但卻頹然倒下。49歲的他去世了。在全會發言過程 

中，他顯然是心臟病發作。屍檢顯示，他的動脈硬化已經到了晚期， 

尤其是流向心臟的血管。48「繼伏龍芝之後，捷爾任斯基又逝世了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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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葬禮上的簡短講話中，斯大林説，「『資產階級的大災星』一 

當時人們這樣稱呼費里克斯•捷爾任斯基。」给

全會繼續進行。托洛茨基代表他本人、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 

宣讀了一份聲明，宣佈他們要一起與機關的暴政作鬥爭，要反對新經講 

政策，維護工人的利益，要增加對富農的税收，要實行農業的集體化和 

快速的工業化。十斯大林的手裏有「拉舍維奇事件」，可反對派正在散佈 

列寧的遺囑，還把裏面談到托洛茨基非布爾什維主義的那幾行刪掉了。 

對於遺囑問題，斯大林沒有迴避，而是完整地宣讀了遺囑的內容。托 

洛茨基後來寫道，當時斯大林忍氣吞聲，而且還不斷地有人打斷他， 

説他歪曲列寧的意思。「到最後，他完全失去了平靜，踮着腳，扯着嗓 

606 子，舉起一隻手，聲嘶力竭地大喊，胡亂指責和威脅，讓整個大廳的人

都愣住了，」托洛茨基聲稱，「以前和此後我都沒有看到他如此失態。广 

但是，已經解密的有關此次爭論的記錄表明，當時反對派處於守勢，斯 

大林處焚攻勢。

「把列寧的信稱為遺囑是不對的，」斯大林在7月22日的長篇講話中 

指出，他還繼續説道，「列寧的信提到了六位同志。對於托洛茨基、加 

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三位同志，信裏説他們犯過原則性的錯誤，而且那 

些錯誤並不是偶然的。我想，要是我在這裏説，『遺囑』裏隻字未提斯 

大林的原則性錯誤，那並不是不謙虛。伊里奇責備斯大林並指出他的 

粗暴，但在信裏絲毫沒有提到斯大林有原則性錯誤。尸斯大林還説， 

對於這些批評，他已經作了反省，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 

卻充耳不聞。托洛茨基攻擊人的方式，斯大林聲稱，就是散怖謠言， 

尤其是把一切都説成是性格問題。「信裏説我們不能把托洛茨基的非布 

爾什維主義歸罪於他『個人』……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説托洛茨基同志 

需要改正「非布爾什維主義J，」斯大林説，「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結論， 

説托洛茨基同志有權利去修正列寧主義，説當他修正列寧主義的畤候我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73頁。

t譯韮•參見〈托洛茨基等13人致中央七月聯席全會〉,《蘇聯歷史檔案選知第9卷，第7-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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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當點頭同意。」托洛茨基插話説，非布爾什維主義指的是「過去」， 

對此，斯大林回答説，「信裏並沒有説『過去』，只是説非布爾什維主義 

……兩者不是一回事。托洛茨基的『非布爾什維主義J是事實。不能把 

托洛茨基同志的非布爾什維主義歸罪於他『個人J也是事實。但托洛茨 

基的非布爾什維主義是存在的，與之作鬥爭是必要的一這也是事實， 

毋庸置疑。列寧的意思不容歪曲。」”斯大林把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筆 

記〉當作這位領袖記憶力衰退的產物而不予考慮，並聲稱姆季瓦尼和那 

幾位格魯吉亞人應該得到比他（斯大林）給予的更嚴重的處罰：不管怎 

麼説，他們拉幫結派了，而這是非法的。斯大林除了承認自己的粗暴 

外，甚麼也不承認，而這種粗暴比起與托洛茨基似是而非的非列寧主義 

的鬥爭，實在算不了甚麼。53

斯大林也沒有放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J。他 

仿照遣囑中的説法，説它「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習慣 

性的、特有的、關鍵性的特徵，就像托洛茨基的非布爾什維主義一樣。 

「這種『事件J可能會再次發生。難道你們認為，同志們，季諾維也夫和 

加米涅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在我們面前，不是重複了十月革 

命時的錯誤，而且可以説是屢次犯下這些錯誤嗎？」斯大林自問自答：607 

「這是真的。由此可以得岀結論，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沒有 

把列寧的指示當回事。」"季諾維也夫在輪到自己發言時承認，「我犯過 

許多錯誤……我在1917年的第一個錯誤大家都知道……我的第二個錯 

羨我認為更危險，因為1917年的錯誤是在列寧同志領導時犯下的，所 

以列寧糾正了它，而在他的幫助下，我們在幾天後也糾正了它，但我在 

1923年的錯誤在於……」這時，奧爾忠尼啟則打斷他的話：「你在幹真 

麼，把全黨都當傻瓜嗎？」奧爾忠尼啟則自己也捲入了 1923年夏天山洞 

會議的陰謀，他不想讓參加全會的人知道。

就這樣，斯大林不僅讓他們的主要武器——該死的波囑一去了 

作用，而且還利用它去攻擊他們。外他一直都是謙卑的僕人和黨的意志 

的魏行人。「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各個代表團討論過這個問題，要是我 

報吿説當時所有的代表團都無一例外地贊成讓斯大林留在總書記的崗位 

上，我認為這並不是不謙虛。我這裏就有這些決議，如果需要，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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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它們念給你們聽聽。」下面的聲音：「沒有必要。」斯大林説道：坏 

過，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剛結束，我就在中央的第一次全會上提出辭 

職。雖然我請求解除我的職務，但全會決定，而且我記得還是全罷- 

致決定，讓我留在總書記的崗位上。我能怎麼辦呢，同志們？我不能 

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我要服從全會的決定。」的

通過投票，季諾維也夫被徹底趕出政治局。「打倒派別和派別鬥 

爭，」決議説，冽寧主義政黨的統一和團結萬歲。」”然而，斯大林责 

然還裝成溫和派的樣子，強調説他曾經不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整 

決要求，拒絕把托洛茨基開除出政治局。

斯大林把魯祖塔克晉升為政治局委員，接替季諾維也夫的職務，而 

米高揚和奧爾忠尼啟則這兩個高加索人則和列寧格勒的基洛夫、卡岡詔 

維奇以及安德烈•安德烈耶夫一起成了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幾天後， 

斯大林通知北高加索黨委書記米高揚，準備把他調到莫斯科，接替加米 

涅夫擔任貿易人民委員。米高揚有點猶豫，但斯大林要他服從安排。免 

斯大林任命瓦列里安•古比雪夫接替捷爾任斯基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 

會主席職務，這樣一來就在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留下一個空缺。斯大 

林把奧爾忠尼啟則從梯弗利斯調來領導它，並警吿他「不要違抗命令

608 但調動還是費了一些周折-> 59在這一年結束前，斯大林在首都會擁有兩

位重要的新盟友（米高揚和奧爾忠尼啟則），在列寧格勒也有一位重要 

的盟友（基洛夫）。刖

捷爾任斯基的辦公室成了不會被腐蝕的苦行者的聖地。「一張簡樸 

的書桌，一塊舊簾子遮着一張小鐵床……除了假期，他從不回家」，他 

的一位老同學説。6’這位曾經堅持保存列寧遺體的人，有幸享受到稍低 

一點的待遇：根據捷爾任斯基去世後的臉和雙手的模型製作的塑像被套 

上制服，放在奧格伯烏軍官俱樂部的一個玻璃櫃下面。"後來，對捷爾 

任斯基的崇拜成了蘇聯警察制度的支柱。據説他在摘花的時候都小心 

翼翼，以免踩到近旁的螞蟻窩，但是對於革命的敵人來説，他卻是災 

星。63明仁斯基被正式提拔為奧格伯烏的主席。「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他身上沒有任何軍人氣質，」特工人員賴扎•索博利（RaisaSobol）回憶 

説，「他説話輕聲細語，之所以能夠藕得到，只是因為大廳裏氣氛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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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十分安靜。他講話的方式不是命令式的，而是沉思式的。奇怪的 

是，這位主席像個教師。」“但有病在身的明仁斯 一^是因為捷爾任 

斯基的去世而感到情緒低落一去了南方的馬采斯塔洗了六個星期的琉 

质浴。

超囑風波的影響超出了全會的範圍。季諾維也夫曾經指控説，I■在 

给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列寧和他斷絕了同志關係」。部斯大林則 

作了書面回應，「列寧從來沒有和我斷絕同志關係一這是一個昏了頭 

的人在誹謗。列寧生病期間，幾次找我交代了非常重要的任務，而那 

些任務，他從來沒有想到要交給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或托洛茨基。 

從這一事實大家就可以判斷出列寧和我的私人關係。政治局的成員以 

及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瑪麗亞•伊里奇娜〔烏里揚諾夫娜）同志都瞭解 

這些任務。广（斯大林沒有説明那些任務是要毒藥的。）1926年7月26 

日，烏里揚諾夫娜利用她作為列寧妹妹的權威地位在遺囑之爭中為斯大 

林辯護，給剛剛閉幕的聯席全會主席團簽發了一封正式信件；檔案中 

有布哈林為她寫的草稿（她在《真理報》工作，而布哈林是該報編輯）。 

沸•伊•列寧對斯大林的評價很高，」她在信中説一用的是她哥哥的 

首字母，「弗•伊•常給他打電話，給他最親密的指示，那樣的指示只 

能給特別信任的人，只能給知道是真心實意的革命者的人，知道是一個 

親密同志的人……事實上，在他整個生病期間，只要他有可能看到自 

己的同志，他最經常邀請斯大林同志，而在他的病情最嚴重的時候，斯609 

大林是他邀請的唯一的中央委員。」她承認發生過一件I■與政策無關、 

纯屬個人性格方面的」小事，因為斯大林支持醫生禁止列寧在生病期間 

處理政務的規定。「斯大林同志道了歉，於是，那件事情就過去了…… 

關係過去是，並且仍然是最親密和最同志式的。」"

此後不久，顯然是受負罪感的折磨，烏里揚諾夫娜寫了第二封 

信一沒有人為這封信提供草稿一説她這些天來一直在作更廣泛的 

反思，而不只是在制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陰謀的背景下，結果 

發現，她起初的那封信是不完整的：列寧的確想過要約朿斯大林的樞 

力，認為斯大林的個性特點不適合擔任總書記的職務。M但是和第一 

封信不同，烏里揚諾夫娜的第二封信是私人信件，沒有在聯席全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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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當中傳閲。克魯普斯卡婭作為聯席全會的與會者之一，照贓 

會收到烏里揚諾夫娜的第一封信，可她似乎並沒有站出來反駁她的読 

法。由克魯普斯卡婭仍想發表遺囑，但斯大林指出，只有代表大會， 

即黨的最高機關，有權解除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出版禁令。 

I■我很遺憾，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並沒有權利決定在 

報刊上發表這些信件，」他説，「我對此非常遺憾，我會在我們黨的第 

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解決這個問題。」”在發給全國各地的黨組織的全會 

文字記錄中提到了遺囑問題»7'對反對派取得的每一步進展都來之不 

易，伴隨着陰霾。

(關注美國的)俄國新統治者

名義上，季諾維也夫仍是共產國際的主席，但斯大林早就和他共同 

處理共產國際的事務了。背後把季諾維也夫稱為總督的共產國際秘書 

長庫西寧，所有的重要事務一直都是向斯大林匯報。”斯大林讓加米涅 

夫擔任駐意大利大使。這位短命的貿易人民委員暗中拿了60萬金盧布 

610 資助意大利共產黨。在加米涅夫和墨索里尼已知的一次會晤中，那位

領袖很討厭接待這樣一名外交官，他不但是共產黨員，而且還遭到自己 

的政府貶黜。加米涅夫則吿訴墨索里尼，説他「很高興能離開俄國和斯 

大林」。”在放逐加米涅夫的前一天，斯大林平生第一次接受了一位美 

國記者的採訪。採訪者名叫傑羅姆•戴維斯(Jerome Davis)，曾是在俄 

國的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人，勞工活動家，耶魯大學神學院教授，他 

跟隨一個由大約20名所謂進步人士組成的美國代表團來到了俄國。戴 

維斯設法獲得了斯大林的接見，條件是能夠幫助蘇維埃國家獲得美國的 

外交承認。74戴維斯在保守派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旗下的《紐約美國人報》上發表了一篇轟動性的文章，名為〈俄國 

的新統治者〉一這是他對斯大林的稱呼。「在熱情地握手之後，」戴維 

斯寫道，「我就在桌旁坐下了，對面是一個大權在握、充滿魅力的人物 

——黑色鬆髮，棕色眼睛，留着充滿男子漢氣概的八字鬍，帶有明顯天 

花印記的臉上露岀友好的微笑，表示歡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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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斯填補了一項空白。但是，美國的其他報刊大多沒有關注赫 

斯特旗下報紙的專訪。據塔斯社紐約分社的負責人説，如果是美聯社 

或《紐約時報》的專訪，那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一斯大林在這段話的下 

面劃了線。"不過，不管沒有在國際上引起反響是多麼令人失望，發表 

的採訪還是為雙方提供了某些東西：它把斯大林描寫得能言善辯（這對 

蘇聯是有利的）；其中有斯大林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细節，有他的明確 

的政治觀點（這是戴維斯的功勞）。

採訪中，當戴維斯請求給他一份斯大林的個人簡介時，專政者遞 

給他一張附有簡短説明的照片。「太少了，」戴維斯回應説，「您是怎 

樣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斯大林説：「很難説。一開始，人們投奔 

反對派，然後他們成了革命者，然後他們為自己選擇了一個政黨。我 

們有很多政黨一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维 

克。」戴維斯繼續問道：「為甚麼要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斯大林説： 

「我們有很多共產主義者，因為俄國的資本主義是最野蠻的……我們的 

政治制度是最嚴酷的，結果連最溫和的人都變成了反對派；因為單純 

的反對對於反對黨人來説沒有幫助。從富人到勞工，他們都被流放到 

西伯利亞，〔於是）他們就努力建立一個政黨，這個政黨站在最尖銳的 

反政府的立場上 > 而且行動起來最堅決。因此，所有那些傾向於反政 

府的人都同情布爾什維克，把他們看作英雄。」斯大林講述了他那披説 

是因為閲讀馬克思著作而被神學院開除的故事。他還提出一套統治理611 

論，説共產黨一它是戰鬥組織，不是討論問題的俱樂部一有100萬 

黨員，但一個組織即便是擁有100萬成員，也無法統治這麼大的國家： 

決定一旦做出，就必須得到執行。為此，政權就需要有一種共同的使 

命感。戴維斯指出布爾什維主義帶有密謀性質，而斯大林則提到英國 

政壇的「影子委員會」，並聲稱政治局每年都要重新選舉。77在戴維斯 

談到農民時，斯大林説：「光靠宣傳，你甚麼事也做不了。我們希望我 

們會吸引農民，因為我們創造了把農民推向布爾什維克這邊的物質條 

件。」農民需要能買得起的消費品、貸款以及在遇到饑荒時的救助。「我 

不想説他們有了布爾什維克就高興得不得了。但農民是講究實際的, 

他們把不跟他們商量而又剝削他們的資本主義分子和跟他們商量、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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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他們並且不會掠奪他們的共產黨人作了比較，最後得出結論，認為 

和我們在一起更好。他們並不認為我們是最好的，但他們認為我們比 

其他的要好。尸

在竭力使蘇維埃國家的形象變得溫和的同時，斯大林主要關心的是 

獲得美國的外交承認 '貿易和對外投資，以推動蘇聯的經濟。他抱怨 

説仍然不清楚他具體還能做甚麼；蘇聯已經多次公開聲明，表示想要實 

現關係正常化。戴維斯指出，蘇維埃國家要想得到承認，斯大林就該 

考慮承認沙皇和克倫斯基政府的債務；對於大部分財產被沒收的美國人 

的損失要作出補償；不要再利用蘇聯的駐外代表搞宣傳。斯大林反駁 

説，針對美國的任何鼓動都是因為它沒有像其他大國一樣承認蘇維埃國 

家。在商業方面，他談到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在勒拿金 

礦獲得的利潤，因為蘇聯的工資水平在國際上是比較低的。戴維斯問 

斯大林，蘇聯人是否遵守他們的協議。「關於布爾什維克有各式各樣的 

神話，説他們不吃不喝，説他們不是人，説他們沒有家庭，説他們除了 

內11和互相罷免之外甚麼也不幹(結果他們仍然全都在那裏)，説他們 

夜以繼日地向全世界發送指示，」他回應説，「在這裏，那樣説只會讓人 

發笑。」斯大林不承認，美國政府也許是基於道義原因才拒絕與共產主 

義打交道的；無論如何，帝國主義分子甚麼時候有道德？「德國在技術 

612 水平和文化方面不如美國，但德國得到了更多的租約〔特許權〕，它對 

市場更瞭解，介入得更深……為甚麼？」斯大林問道，「德國給我們提 

供貸款。」斯大林同樣渇望美國的貸款。「美國有技術，有充足的剩餘資 

本，J他説汀因此，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更適合幫助俄國……如果它 

們合作，美國無與倫比的技術加上俄國的需求和龐大的人口，會為美國 

人帶來巨大的利潤。」

不難理解斯大林看中美國的是甚麼：美國在全球產值中所佔的份額 

很快將達到驚人的三分之一。就拿亨利•福特的T型車來説，那簡直 

是供不應求。當福特在高地公園開辦一座新的工廠時，他利用機械化 

的輸送裝置沿着生產線運送汽車框架，生產線上的每一名工人都被分配 

了一項簡單的 ' 重複性的裝配工作，要在一種被稱作大生產的制度中完 

成這項工作。它涉及到產品核心部件的標準化，需要對不同車間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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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流動進行重組，需要用機器來代替人力。在底特律附近，福特 

的胭脂河工廠每隔十秒鐘就有一輛整車下線，而整個經濟和成千上萬的 

社區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響。單是胭脂河工廠的員工就有6.8萬人，這 

讓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它的車需要數百萬噸 

的合金鋼，以及大量的玻璃、橡膠、紡織品和汽油。汽車還需要有公 

路和服務站。由4,500萬工人組成的勞動大軍中，總共有將近400萬個 

工作崗位直接或間接地和汽車有關。美國在生產和商業領域的组纖水 

平令世界着迷。”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美國在1925年的時候， 

每六個人當中就有一輛汽車，而在洛杉磯，每兩個人就有一輛，這是 

因為標準化讓T型車的價格從850美元降到290美元。為了進一步拓寬 

市場，福特給自己的工人支付每天5美元的工資，約為美國製造業平均 

工資的兩倍。「大生產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是，」福特寫道，「潛在的或 

已經形成的大規模消費的能力，即吸收巨大產量的能力。二者密切相 

關，而前者的原因就在於後者。」”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在1920年代提 

高了25%。到1920年代中期，1,100萬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斯大林不 

太明白這個消費者共和國超乎尋常的力量。美國工業的現代化能給蘇 

聯帶來甚麼好處依然不得而知。

革命的掘墓人

1926年8月，當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時候，老廣場大街各方面的人是613 

络繹不绝：地方黨組織負責人、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央消費合 

作社負責人、勞動人民委員部和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蘇聯駐波 

斯的使節、《布爾什維克〉雜誌的编輯 ' 青年共產國際的執行主席 ' 副 

陸海軍人民委員，甚至還有斯大林〈列寧主義基礎〉的原作者菲利普， 

克謝諾豐托夫。81這種情形日復一日，直到8月底，再到9月底，斯 

大林返回他鍾愛的索契。他在那裏表示，從英國發來的有關硕工罷工 

的報道傳遞速度太慢，令人失望。在莫斯科，一個英國代表團即將到 

瘪。8月27日，斯大林通過電報要求給罷工的英國礦工提供一筆可觀的 

資金一多達300萬盧布。” 9月5日，莫洛托夫吿訴斯大林，蘇聯調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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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00萬盧布。這筆錢來自蘇聯國營托拉斯工人的工資，據説是為了貰 

現團結一致的精神，結果在英國激起了反共的喧囂° "但斯大林是;隋 

被I■金融資本」嚇住的。

托洛茨基此時匆匆寫下了一些反思性的文字°他寫道*「黨的統、

評意見。不僅如此，他還覺察到一個明確的戰略意圖，那就是要围底 

消滅不久前被叫做老列寧近衞軍的核心力量，由斯大林一人領塔，而他 

所依靠的是一批總是對他言聽計從的同志」。托洛茨基預見到「斯大林 

及其小集團稱之為『黨的統一」的黨的管理的獨裁制，不僅要求消跖 

罷免和除掉現在的聯合反對派，而且要求逐步罷免現執政派中較有齢 

和有影響的代表人物的領導職務。顯而易見，不論是托姆斯基，還是 

李可夫，或是布哈林，從他們的過去和他們的威望來看，都不可能也不 

能夠在斯大林手下發揮出烏格拉諾夫、卡岡諾維奇、彼得羅夫斯基等人 

在斯大林手下所發揮的作用」。托洛茨基預言説卡岡諾維奇等人追擊李 

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時期即將到來。他甚至預言説「黨內的機會 

主義分子也會對斯大林開火，説他I■左的』偏見中毒太深，妨礙他們更 

迅速、更不加掩飾地上升」。84-值得注意的是，事實證明托洛茨基能夠 

而且幾乎只有他能夠辨別政治鬥爭的動向，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 

614 把斯大林看作官僚勢力擴張過程中更大的社會力量的工具，而沒有看出 

斯大林可以自主地駕馭個人專政。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了他們自稱的聯合反對 

派，並於1926年10月初在克里姆林宮加米涅夫的住處再次聚在一起商 

討對策，而季諾維也夫此時已經被趕出了政治局。托洛茨基繼續向季 

諾維也夫發難，因為季諾維也夫先前曾經猛烈地攻擊過「托洛茨基主 

義」，造成了難以彌合的嫌隙。”但三人鑒於實力對比，決定向斯大林 

求和，並承諾停止反對活動。"6斯大林提出的條件是，他們要承認中 

央所有決定的約束力，要公開聲明放棄一切派別活動，並拒絕為他們 

在外國共產黨中的支持者（露特•菲舍爾〔Ruth Fischer）、阿爾卡季•

,譯註：參見《蘇聊歷史檔案選編〉第9卷，第101-104頁。最後一句引文的內容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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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洛夫（Arkadi Maslow）、波里斯•蘇瓦林）承擔責任。10月17日＞ 

《真理報》發表了他們的聯合聲明，一同署名的還有索柯里尼柯夫和皮 

達可夫。旳然而就在第二天，馬克斯•伊斯特曼恰好在《紐約時報〉全 

文發表了列寧的遺囑，除蘇聯之外，全世界的報紙都轉載了這個爆炸 

性消息。88 10月19日，斯大林再次提岀辭職，而且這次是以書面形 

式。「在列寧退出然後又去世之後，與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兩位同 

志在政治局一年半的共事讓我完全明白了，與這兩位同志一起在委員 

會的小範圍內，誠實而真摯地一同從事政治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在給 

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的便條中寫道，「因此，我請你們考慮讓我離開政 

治局。」他還説，因為非政治局成員不能領導書記處和組織局，應當考 

慮讓他一併離開這些崗位。他要求給他兩個月假，然後把他派到西伯 

利亞荒涼的圖魯漢斯克一革命前他曾在那裏流放過，或者是遙遠的 

雅庫特，或者也許是國外。89

斯大林給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覺得他受了委屈。從他的觀點來 

看，《紐約時報》發表遺囑，強化了他帶有偏見的看法，即反對派是背 

信棄義的敵人。當然，無論是他在政治局的多數一括托洛茨基私底 

下預言很快會失勢的那些人一還是他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都沒有接 

受他的辭呈。相反，《真理報》在10月22日發表了斯大林譴責反對派的 

「提綱」，正好趕上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如第二天，他讓中央委員會 

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召開會議，以最終確定黨的代表會議的議 

程，插入一個將由他親自來作的關於反對派的「特別報吿」：實行了不到615 

一個星期的停戰結束了。9，

10月26日，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開幕了（它一直開到11月3 

H），出席大會的人很多，有194名有表決權的代表，640名沒有表決權 

的代表。托洛茨基到了這個時候才指責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是對 

世界革命的「背叛」，是資本主義在俄國復辟的罪魁禍首。位季諾維也夫 

也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在一國取得最終勝利的理論是錯誤的，」他 

寫道，「我們會贏得最終的勝利，是因為在其他國家中的革命是不可避 

免的。广（當然，斯大林説過，在一個國家中的最终勝利是不可能的。） 

克魯普斯卡婭保持沉默，她顯然是放棄了反對派的事業。11月1日，斯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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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作了報吿，從自己的角度敘述了反對派的整個歷史，並嘲笑托靴 

基著作中所謂的音樂性。I■把列寧主義看做『體力勞動中肌肉的感覺J 

斯大林語帶譏諷地援引托洛茨基的話説"這豈不是又新鮮，又奇特, 

又深奧。你們懂得一點甚麼了吧？（笑聲）這些話都很漂亮，很像音 

樂，還可以説，基至很雄壯。只是缺少一點『小東西』：簡單而又人人督 

得的列寧主義定義。」知

托洛茨基站起身來，轉向這位格魯吉亞人，用手指着，大聲説道： 

「第一書記擺岀了他要做革命的掘墓人的架勢！」斯大林氣得滿臉通紅, 

摔門而出。會議在一片混亂中結束。

在騎兵大樓托洛茨基的住處，在他之前就趕到那裏的幾個支持者對 

他的爆發表示擔憂。皮達可夫説：「唉，列夫•達維多維奇為甚麼要那 

麼説呢？哪怕過了三四代之後，斯大林都不會原諒他！ J95托洛茨基讓 

斯大林惱羞成怒，可不管他有感到多麼滿足，這種滿足都不會長久；第 

二天，在黨的代表會議繼續召開的時候，斯大林通過投票把托洛茨基趕 

岀了政治局。加米涅夫被取消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資格，而且斯大林 

還把解除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首腦的職務列入了該機構執行委員會接下 

來的會議議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責怪托洛茨基惹惱了斯大林。 

面對專政者的污蔑，他們都試圖為自己辯護，但他們的發言被毫不客氣 

地打斷了。尤利•拉林指出，我們革命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是「革命的 

發展讓一些革命領導人跟不上形勢了」。％布哈林的發言哪怕是按照他 

本人的標準也稱得上非常惡毒。為了扭轉局面，他用挖苦的口吻援引 

616 了托洛茨基「革命的掘墓人」的説法。"對於布哈林那些能讓人氣得口 

吐白沫的評論，斯大林非常高興，不由得插嘴説，「説得好，布哈林。 

説得好，説得好。他不跟他們爭辯，他抽他們！」外

啊，猛烈的指責是多麼令人快意。11月3日，斯大林作了代表會議 

的總結發言。他不厭其煩地奚落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 

弓施陣陣的哄笑。"與此同時，1926年11月的新選舉法反對新經濟政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4-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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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傾向更加明顯，它剝奪了更多富農和私商的投票權。在囂的代表 

會議上，有幾位發言者警吿説，戰爭迫在眉睫。

分析戰略形勢

甚麼也不能保證蘇聯的安全。布爾什維克政權嘴巴很硬，也經常 

有些侵略性的行動，但它依然覺得自己很脆弱。從莫斯科拒絕償還沙 

皇時代的貸款或者提供足夠的原材料，到西方急於繼續瓦解俄國，讓烏 

克蘭、高加索以及中亞分離出來，蘇聯對於可能的開戰理由的推測不一 

而足。由於物資封鎖可以掐住蘇聯的脖子，於是就有傳言説，帝國主 

義分子甚至用不着發動進攻，只需要勒索就可以迫使布爾什維克政權就 

範。‘00儘管不能排除真正的戰爭，奧格伯烏報告説，在英、法的挑度 

和支持下，它可能會採取波蘭和羅馬尼亞聯合入侵的形式，進而把所有 

的應陲國家」，即拉脱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和芬蘭，都捲進來。皿 

契切林一再警吿，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甘願充當西方列強的爪牙，結為反 

蘇同盟，但總有一天會自食其果，喪失自己的獨立。他對波蘭也發出 

類似的警吿。w奧格伯烏還相信，外國敵對勢力計劃把蘇聯境內的不 

滿分子召集起來——不管怎麼説，協約國以前就利用過代理人（俄國內 

戰期間的白軍）。

即使沒有英國的挑唆，華沙獨裁政府也在垂涎它尚未控制的歷史上 

屬於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那些地區，這一點已經不是甚麼秘密。'”斯 

大林接到大量的報吿，談到波蘭對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的滲 

透，並軍備在蘇聯境內從事破壞活動。為了緩和蘇聯波蘭族人的反蘇情 

绪，他在白俄羅斯成立了一個做過大量宣傳的波蘭民族地區，但那樣做617 

是否有幫助，仍然不確定。，W為了考驗皮爾蘇茨基，1926年8月，蘇聯 

人恢復了年初開始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但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 

展。波蘭本打算同時與莫斯科和柏林簽訂兩份可以保持均勢的協議，但 

是與德國的談判甚至還沒有開始。到處都在傳説波蘭即將入侵立陶宛， 

那裹的左翼政府釋放了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全部在押政治犯，並於1926 

年9月28日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從而壯大了 I■布爾什維主義J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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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勢，儘管立陶宛之前的右翼基督教民主黨政府已經開始與莫斯科談 

判。蘇聯一立陶宛條約有對付波蘭的意思。，05在蘇聯東方的側翼，雷 

聯軍事情報機關繼續鼓噪，説日本有可能再次發動武裝干涉。日本剛 

他們在內戰期間佔領的蘇聯領土的時間，要比其他任何干涉勢力都晚。 

日本當時已經吞併了朝鮮，還把滿洲甚至蒙古（蘇聯的衞星國）視為記 

的勢力範圍。1926年8月，東京拒絕了蘇方簽訂中立條約的要求。西伯 

利亞奧格伯烏首腦、化名列昂尼德•扎科夫斯基（Leonid Zakovsky）的拉 

脱維亞人亨里希•什圖比斯（HenriksStubis，生於1894年），向明仁斯基 

報吿説「中國境內的俄國白衞分子十分活躍」，這在他看來，不是證明了 

流亡分子的活力，而是證明了日本打算向北入侵。扎科夫斯基建議在後 

境的蘇聯一側準備好游擊戰的部隊，以對付日本人的軍事佔領。，M

不過，英國才是一直以來的心腹之患。英國武官在英國駐莫斯科的 

大使館多次宴請紅軍將領，就像奧格伯烏向斯大林報告的，裝作熱情好 

客，利用I■我們的話多和嘴巴不嚴……我們的同志在這些宴會上經常喝 

醉」。喝醉了的蘇聯官員談到在中國執行的秘密任務'這些任務就像俗 

話説的公牛面前的紅布一樣，刺激了本就疑心重重的英國人°皿在偷 

敦，陳方動亂問題跨部門委員會」把布爾什維克在土耳其、阿富汗 ' 中 

國、波斯以及王冠上的明珠印度所策劃的陰謀逐一登記。108 1926年12月 

3日，英國的《曼徹斯特衞報》利用泄露的情報，曝光了德蘇之間違反凡 

爾賽條約的秘密軍事合作。兩天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轉載了這一 

報道。'的德國國會隨即發生爭吵，其中的社會民主黨人指責德國軍隊的 

618非法活動。契切林剛好在柏林療養。為了平息事態，他在12月6日和克 

里斯廷斯基大使一起，拜訪了德國縛理威廉•馬克思（Wilhelm Marx）。 

《真理報〉到12月16日才承認了這起醜聞，並將泄密歸咎於「德國社會民 

主黨中協約國的蔑差們」。蘇聯報紙承認德國人在特許權（租賃）的基礎 

上，在蘇聯境內幫助建造了一些設施，用來生產飛機、毒氣和彈藥，但 

重申蘇聯有防衞權。“°英國國內考慮斷絕外交關係，但外交部基於實用 

主義的理由認為暫時不能那麼做，因為那樣非但不能改變蘇聯的行為 ， 

反而會給柏林那些想要 I■面向東方」的人幫忙。儘管如此，英蘇關係仍然 

十分危險。「蘇聯實際上和大英帝國處於戰爭狀態，只是沒有發生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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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裝衝突，」1926年12月10日，英國外交部的一名官員寫道，「不管 

是插手英國國內的罷工還是塀動中國的反英勢力，蘇聯在世界各地的行 

動，從里加到爪哇，事實上都是把摧毀英國作為其首要目標。」山

一個星期後，立陶宛軍隊推翻了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由社 

會民主黨、殷民人民聯盟以及徳國人、波蘭人、猶太人等幾個少數民 

族的小政黨組成的左翼同盟。暴亂分子扶植了以安塔纳斯•斯梅托纳 

(AntanasSmetona)為首的右翼獨裁政府，他所領導的立陶宛國民聯盟在 

全國有2,000名成員，在國會有3個代表席位。在導致左翼同盟上台的 

那次選舉中，基督教民主黨笫一次未能獲得多數，因此也支持暴亂。 

在宣佈軍管之後，幾百名立陶宛共產黨人被捕。立陶宛和波蘭現在必 

須在繼續互相敵視與團結一致反對共產主義之間作出選擇。

蘇聯軍事情報機關的負責人揚•別爾津總結了到1926年底為止蘇 

聯的國際處境，他承認緊張的程度增加了，但在1927年不可能發生反 

蘇的軍事行動。"2不過，除了與土耳其、波斯以及中國發展友好關係 

外，別爾津的建議幾乎是完全被動的：阻撓波德解決但澤和上西里西亞 

問題，破壞波蘭與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同盟關係，防止德國轉向西方， 

加劇英法和德國之間、英法之間以及美國和日本之間的緊張關係。巾 

共產黨人關於資本主義穩定的「脆弱性」以及關於歐洲和殖民地世界革 619
命運勤風起雲湧的陳詞濫調遭遇到嚴峻的現實。蘇聯1926至1927財年 

的軍費開支只有1913年的41% o 1,4除了內戰時從白軍手中繳獲的西方 

製老式坦克外，紅軍基本上沒有坦克。g紅軍士兵在假日的紅場閲兵 

和軍事演習中騎的是自行車。三分之一的入伍士兵連制服都沒有。* 

據伏羅希洛夫説，1926年，蘇聯甚至沒有一份全面的戰爭計劃，以應 

對各種突發狀況。"7作為戰爭計劃制定工作的一部分，副國防人民委 

員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在1926年12月26日強調説，萬一發生戰 

爭，「我們可以調動的極少的作戰資源，恐怕連第一階段的作戦都撐不 

下來」。圖哈切夫斯基此時正在謀求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防務部門的負 

貴人，所以就得到了編制計劃的任務。不過，他講的是對的。「我們的 

處境只會更糟，特別是在受到封鎖的情況下，」他繼續説道，I■無論是红 

軍腫是國家，都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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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間，斯大林再次提出辭職。12月27日，他寫信給李可夫説， 

I■我請求您解除我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我認為我再也不能在這個 

崗位上工作了，我的身體狀況不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斯大 

林虽近這次自憐，還不清楚確切原因。就在四天前，斯大林還寫信給 

正在南方度假的莫洛托夫，説「你不用急着回來一你可以輕鬆地再待 

一個星期（甚至更長時間）……我們這裏一切都很順利。斯大林的情 

绪幾乎就像蘇聯的外部敵人的意圖一樣，正在變得捉摸不定。

圍攻

沒有一支真正的軍隊，沒有一個盟友，蘇聯的大戰略要想成功只能 

碰運氣（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戰爭）。由於外部形勢的明顯惡化，1927 

年1月初，伏羅希洛夫在莫斯科省黨的代表會議上説——《真理報》刊 

登了這篇講話一I■我們不要忘了我們處在戰爭的褐緣，不要忘了這埸 

戰爭可不是鬧着玩的」。⑵李可夫和布哈林這段時間也發表了類似的講 

話，説戰爭即將來臨，可能在幾天內，可能到春天，也可能到秋天。“ 

這樣的警報聲之所以響起，不是由於確鑿的情報，而是由於不斷加深的 

620 憂慮，再加上纱是把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聯繫在一起，並把它們歸 

結為某種陰謀。口「情況越來越明朗了门駐莫斯科的一名英國外交官 

在1927年初表示，I■現在的這種恐慌——這從公眾人物的每一次講話中 

都可以聽岀來，從每一篇社論中都可以讀出來一並不是I■假裝的J…… 

而是確實反映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感受和情緒。」"

蘇聯國內談論的並不都是與資本主義包圍有關的問題。從1927 

年1月中旬一直到3月底，流亡巴黎的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yev）返回國內，在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他岀生的烏克闌（哈爾科 

夫、基輔、敖德薩）舉辦了令人疲憊不垠的巡迴音樂會。他之前在1918 

年離開了俄國，娶了一位西班牙歌唱家，並在國際上贏得了聲譽，雖 

然他在歐洲從來沒有像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那樣星光奪目。 

（斯特拉文斯基認為，普羅科菲耶夫是繼他之後俄國最偉大的作曲家。） 

回到祖國後一1 囉科菲耶夫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蘇維埃護照一他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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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青年作曲家的晚會上聽到20歲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Dmitry 

Shostokovich)演奏了他自己的《第一鋼琴奏鳴曲》。在蘇聯，音樂會的現 

埸其實是活潑而熱烈的，普羅科菲耶夫的歌劇《三個橙子的愛情〉讓蘇 

職觀眾如癡如醉。與此同時，他的電話卻遭到竊聽；他未能解救出被 

捕的表兄弟(童年的玩伴)；排練、演出、崇拜者、演出經辦人和騙子弄 

得他焦頭爛额(「如果事情就是這樣，」他對一個洗衣工説，「也許你能 

吿訴我，為甚麼整個莫斯科的人不是在靠熨褲子為生？」)。舞台設計 

師伊薩克•拉比諾維奇(Isaak Rabinovich)對普羅科菲耶夫説，「莫斯科 

看上去一點也不像個樣子」。考慮到完全重建要花很長時間，他透露了 

一項個人計劃，要把一條街整個刷成藍色，而把與之交叉的另一條街刷 

成兩種顏色。在離開蘇聯去波蘭的路上，就連蘇聯的海關官員也認識 

普羅科菲耶夫，問他：「箱子裏是甚麼，橙子嗎?J'25

斯大林沒有接見普羅科菲耶夫。實際上，1927年斯大林辦公室的日 

誌中沒有岀現任何音樂家、演員、導演、舞蹈家、作家或畫家的名字。 

當然，他對藝術尤其是音樂懷有濃厚的興趣，但只是到了後來才有隨意 

召見藝術家的權威。現在，他是在出去觀看演岀的時候看到他們。斯大 

林喜歡去劇院，那裏令人驚奇的表演接連不斷：由弗謝沃羅德•梅耶爾 

霍里德(VesvolodMeyerhold)出品的亞歷山大•奧斯特洛夫斯基(Alexander 

Ostrovsky)的《森林》和尼古拉•埃德曼(Nikolai Erdman)的《委任狀〉；還 

有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圖爾賓一家的命運〉， 

而他是斯大林喜愛的劇作家。斯大林偶爾也會從克里姆林宮沿特維爾大 

街去尼爾恩澤劇院頂樓那家有名的電影院。尼爾恩澤劇院是莫斯科當時 

最高的建築，位於大格涅茲得尼科夫巷10號。126 (在那裏逮可以看到布 621

爾加科夫和莫斯科上流社會的其他名人。)在普羅科菲耶夫舉辦巡迴音 

集會期間，斯大林抽空接待了革命前在圖魯漢斯克流放時的熟人康斯坦 

T-格魯萊季斯一斯捷普羅，他不是黨員，而是為I■個人的事情」在辦 

公時間到老廣場街來的。他失業了，其生活軌跡與同樣來自冰冷的西伯 

利亞沼澤地區卻一路高升的斯大林形成鮮明對比。127

然而，消遣活動是件奢侈的事情。斯大林知道，英國正在慫恿德 

國控制但澤和波蘭走廊，並用立陶宛的部分領土 (甚至是全部)補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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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德國讓他很失望。就在《曼徹斯特衞報》曝光蘇德秘密合作的當 

天，德國軍方高層終於同意在莫斯科簽署協議，在喀山共同開辦一所 

秘密的坦克學校。不過，這與莫斯科所希望的相距甚遠。溫什利赫特 

用悲觀的口氣向斯大林描述了各層面合作的大致情況一航校（利佩茨 

克）、代號I■托姆科」的化學戰試驗場（薩馬拉）、德賴澤機槍' 貝爾索 

爾公司的化學儀器、容克飛機生產特許權（菲利）以及坦克學校（喀山） 

——但在最後表示，「我們想通過經濟部門吸引德國投資我國軍工的嘗 

試失敗了」。溫什利赫特建議＞「繼續我們在坦克學校和航校以及在化 

學戰試驗方面的合作」。"蘇聯統治集團中的其他人堅持這種交流。「凡 

到這兒來參加演習或學習的同志全都發現，德國軍隊展示的技術創新 

非常有用，J從柏林回來的克列斯廷斯基在1927年1月18日同李維諾夫 

爭辯説，［■我們現在向德國人提供的東西並不需要花費甚麼，因為是他 

們承擔一切費用，而在蘇聯腹地為他們的學校和其他較小的軍事機構 

尋找秘密地點毫無困難。」'"不過，加強紅軍物質基礎的目標仍然不易 

'實現。刖

在此期間，蘇聯反間諜機關截獲了一份日本人的文件，名為〈對俄 

總體戦略措施〉，在2月7日將其譯成俄文°該文件主張加劇「蘇聯國內 

的種族鬥爭 ' 思想鬥爭和階级鬥爭，特別是共產黨內部的緊張關係」， 

並主張把蘇聯領土上的所有亞洲民族聯合起來，反對俄國的歐洲部分° 

作為目標，它列出了軍隊中非俄羅斯族軍人的名單，因為從他們那裏可 

以得到與蘇聯在遠東的軍事計劃和軍事行動有關的秘密情報°它還建 

622議偏動蘇聯西部和南部邊境各國，先發制人，防止蘇聯向東調動部隊， 

並破壤蘇聯的運输和基礎設施以及電報和電話聯絡■”

斯大林非常不安。馬克西姆•李維諾夫曾在1927年1月中旬的外 

交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對蘇聯在國際關係中的立 

場提出嚴厲批評，结果有人暗中寫信揭發，把具體情況吿訴了斯大林° 

據説李維諾夫認為汀英國對我們採取了敵對政策，因為我們對他們也 

採取了敵對政策」，還有，「英國是一個大國，而在英國的對外政策中， 

我們扮演的是一個相對次要的角色」-據説，李維諾夫最標新立異的説 

法在於，他聲稱「我佃在歐洲的利益與英國的利益並沒有衝突，到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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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I•英國之手J是一個大的錯誤」。他舉出的例證是波蘭的皮爾蘇茨基 

改變。這違背了斯大林的整個世界觀。甚至在亞洲，揭發者指出，李 

維諾夫認為英蘇雙方的利益也是相容的，認為蘇聯的對英政策是在製造 

噪音，是自己拆自己的台。他認為蘇聯軍方情報機關以及外交部門情 

報機關的報吿，99%都是假情報或特工人員的幻想。揭發者指出，降 

維諾夫同志一直強調，他在表逹他個人的看法，而他個人的看法是與我 

們官方的政策相矛盾的」，還説那位副外交人民委員甚至警吿説，蘇聯 

在犯下走向戰爭的大錯。133在1927年2月12日的中央全會上，伏羅希 

洛夫匯報了蘇軍的備戰情況；政治局批評了他的提綱草案，認為「對焚 

使全部工業和一般經濟適應戰爭的需要説得太少」。呼李維諾夫在發言 

中對國際形勢作了評估。對於李維諾夫的一貫主張，斯大林當然早就 

知道了。他在全會期間用鉛筆給莫洛托夫寫了一張便條，問是否應當 

發表一個糾正性的聲明。莫洛托夫回答説遇到一些冷嘲熱諷可能是正 

常的，建議讓這件事過去算了。李可夫寫道，「也許，斯大林應該發表 

一個警吿性的聲明」。

但李維諾夫對此事揪住不放。1927年2月15日，他給斯大林寫了 

一封信，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也都有一份。這位副外交人民委員在信中 

大膽地聲稱，外交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I■至少有95%的人，也許是 

100% ＞包括契切林在內」，都同意他的分析。李維諾夫承認，不存在來 

自東部的戰爭威脅，只是萬一西部發生戰爭，蘇聯在東部的後方存在 

一定的脆弱性。他還認為西部的威脅來自皮爾蘇茨基、波蘭的盟友羅 

馬尼亞，以及除（波蘭的敵人）立陶宛之外的所有應陲國家J。他強調 623 

説，波蘭是一個獨立的行動者，不是酉方手中的玩物，不過他也承認， 

波蘭可能會利用蘇聯與西方的戰爭。因此，蘇聯的政策不僅應該儘量 

阻止波蘭與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結盟，還要爭取避免造成戰爭的一般條 

件，比如説人為造成的、會讓蘇聯在經濟上付出代價的英蘇衝突。還 

有，因為法國對波蘭的影響很大，李維諾夫強烈建議要加大努力，在拒 

不償還帝俄債務的問題上作出讓步，以便與巴黎達成協議。李維諾夫 

在原來的信件之外又加了幾頁（至少在存檔的卷宗裏是放在一起的），進 

一步談到對德國的看法，強調德國不再出於權宜之計敷衍蘇聯並轉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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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可能性及其不良後果。他還把信的複印件給了外交人民委員部部 

務委員會的部分成員（鲍里斯，斯托莫尼亞科夫（Boris Stomonyakov）、 

特奧多爾•羅茨泰S （Teodor Rotstein）、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 

「我強烈要求政治局討論上述問題並向外交人民委員部指出哪些結論是 

不正確的」，李維諾夫在最後大言不慚地説——就好像他剛剛親自對政 

策作了全面的評論。

斯大林顯然非常憤怒。他给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好幾頁內容的備忘 

錄，日期為2月19日，最終完成是在四天後，用的全都是紅色鉛筆。 

他開頭就指岀，和李維諾夫的説法相反，他（斯大林）在全會上就反 

駁了李維諾夫的觀點，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而是代表整個政治局；而 

李維諾夫説得到了外交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100%的支持，這和列 

夫•加拉罕（李維諾夫沒把自己的信給他）在全會上的話是矛盾的。 

關於問题的實質，斯大林再次強調頭號敵人是「英國的金融資產階级 

和保守囂政府」，他們「在執行的政策是要從東面（中國、阿富汗、波 

斯、土耳其）和西面（各邊陲國家等）把蘇聯包圍起來」。他嘲笑李維諾 

夫説的I■如果關係惡化，那首先是錯在我黨的報刊和演説家，好像要 

不是因為這些罪惡（報刊和演説家的極端言論），我們就會跟英國簽了 

條約」。英國竭力阻撓蘇聯在中國的革命的和進步的政策，而這樣的 

政策，斯大林堅持認為，對蘇聯的安全和世界的解放至關重要。斯大 

林進一步指出，李維諾夫錯誤地理解了蘇聯的對德政策，I■把所有資 

產階級國家都混為一談，沒有把德國同其他「大國」區分開來」。斯大 

624 林自己似乎就是這樣做的。他強調中央十分清楚蘇聯的經濟發展必然

會引起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衝突。「我們不能抱有幻想，以為可以同I■所 

有』資產階级國家建立氓好的」和『友好的」關係，」他寫道，「在將來 

的某個時刻，與那些眾所周知最敵視我們的資產階級國家發生嚴重的 

衝突，這種必然性既不可能靠報刊上溫和的語調，也不可能靠外交人 

員充滿洞察力的經驗去避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最後説， 

「必須實行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而這就意味着「與各個所謂的大國 

的帝國主義政策」沒有共同的利益，只是「利用帝國主義分子之間的 

矛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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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政治局在2月24日通過了領導人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設 

想與目標的聲明，決定要求外交人民委員部必須服從中央的指示，不要 

再糾纏於英國人是不是「主要敵人」的問題。巧合的是，英國外交大臣 

同日向莫斯科遞交了一份措辭嚴厲的照會，裏面摘錄了很多蘇聯領導 

人的講話，要求蘇聯立即停止反英宣傳，停止為國外的革命提供軍事援 

助。從英國政治人物的演講中，也可以收集到有關蘇聯的一模一樣的 

值傳」言論 > 然而英蘇關係還是像李維諾夫警吿的那樣處在刀鋒之上。 

不過，外交人民委員部在受到斯大林的嚴厲批評後，仍然用威脅對倫敦 

作出了回應。135

斯大林顯然在無意中讓蘇聯陷入了一種受到圍攻的境地。在英國 

號交照會的第二天，列寧格勒幾個工廠的工人舉行罷工，不滿分子擾 

在該市的瓦西里島策劃了示威活動，要求言論和新聞的自由，要求自 

由選舉工廠委員會和蘇維埃。政權非但沒有把它看作是表現了工人的 

强烈願望，反而認為無產者們主動充當了國際資產階級外來干涉的幫 

兇。加奧格伯烏報告説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失敗主義言論，在這 

種情況下，斯大林開始試圖打壓造謠行為。「無論今年春天還是秋天， 

我們這裏都不會有戰爭，」按照《真理報》（1927年3月3日）刊登的内 

容，他對莫斯科鐵路工廠的工人説，「今年不會有戰爭，是因為我們 

的敵人還沒有作好戰爭準備，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比誰都懼怕戦爭的後 

杲，是因為西方工人不願和蘇聯作戰，而沒有工人，作戰就不可能， 

最後是因為我們堅定不移地執行和平政策，這種情況使敵人難以和我625 

國作戰。」仇但他收到的報吿不斷提出蘇聯的大後方問題。「一旦外部 

峨困難，」中央消費合作社的一名高級官員在那年春天寫信給斯大林 

和政治局説，「我們在農村並沒有一個安全的後方。」他主要是認為，目 

前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出口水一I■不到戰前的一半」一無法承擔勢在 

必行的工業化費用。°8

毗：《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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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爆

列寧曾經教導，如果能夠切斷資本主義與它從中獲得廉價勞動力、 

原材料和市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聯繫，那麼它的力量就會被削弱， 

也許還是致命的削弱。他還認為殖民地人民是歐洲先進國家無產階级 

革命的「戰略後備」。“9因此，蘇聯的戰略不會僅僅依靠，其至不倉主 

要依靠亞洲的共產黨人，而是要把階級敵人——民族資產階級政囂一 

當作朋友一樣對待，並制止外國共產黨人建立蘇維埃。印度共產嚣人 

毆易反對列寧的觀點，並要求在殖民地世界也建立蘇維埃，列寧仍堅特 

認為，總的來説，殖民地的工人數量太少，力量太弱，不足以奪取畋 

權，但他也承認，在某些情況下，蘇維埃是合適的。這樣一來，無讀 

是反對建立蘇維埃還是建立蘇維埃，都完全符合列寧主義。

斯大林對亞洲的看法是在列寧主義的模式下逐步形成的。他媽 

殖民地的共產黨和工人應該支持各獨立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民族」國家 

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力量」，這種鬥爭不同於布爾什維克革命，而 

是類似於俄國1905年和1917年2月的事件。「1917年10月»國條條件 

對於俄國革命極為有利，」他在1926年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説■成 

在不存在這樣的條件，因為沒有帝國主義戰爭，帝國主義分子之間沒有 

分裂……因此，你們必須從革命民主主義的要求開始。」网但斯大林也 

建議説 > 所謂的殖民地世界與資產階级的同盟必須是一個「革命陣營」' 

是「共產黨與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聯合。他考慮的模式是中國。

1920年代的中國仍然處於1911年帝制垮台和共和國創立後的四分 

626五裂的狀態。首都北京的準政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但它其實只 

是地方性的軍閥政府，是全國眾多掌握了區域性政權的軍閥政府之一。 

南方的廣州有一個與北京敵對的政府，那是國民黨人建立的，這一毆 

試圖吸引社會下層，但並非以階級為基礎；相反，國民黨是一個吸纳了 

三教九流的民族主義運動，吸引力很大，但也很散漫。與此同時，在 

中國有大量的蘇聯顾問，在他們的幫助下，一個由富有戰鬥精神的知誰 

分子組成的鬆散的集體神變成了中國共產窯。中國共產黛把自己與棉 

紡廠 ' 碼頭、發電廠、鐵路和電車公司、印刷廠、精密機械製造廠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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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運動結合起來，在傳播民族主義思想的同時也在傳播有關階級的政治 

詞彙和世界觀。⑷當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校 

召開成立大會的時候，出席大會的有兩名共產國際的官員 '中國共產氣 

中一位不能參加會議的重要人物的特使，以及代表了總共53名黨員的 

12名代表。142* （毛澤東作為內地湖南省的代表岀席了大會。）到1926年 

中期，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到大約2萬人。到1926年7月為止，名冊上 

專職的黨務人員只有120人，大多是在上海、廣州和武漢。⑷不過，從 

1926年7月開始不到一年的時間，黨員人數就增加了三倍，達到近6萬 

人。皿國民黨也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從鬆散的人際網絡轉變為一個 

同樣帶有列寧主義特色的層級制軍事化政黨。國民黨黨員的數量大約 

比共產黨多出五千餘人，而且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有五分之一的人證 

過大學。但是在國民黨中，黨員常常只是一種身份的標誌：在一份調 

查表中問及他們參加與黨有關的活動的情況時，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回答 

［無」。另有50%的人聲稱做過一些宣傳工作。只有6%的人參加過群黒 

活動。*共產黨員是一群活動家。不過，兩個政黨誰都不是真正的群 

眾性的政黨：中國有將近5億人口。

共產國際的政策迫使中國共產黨人成為與國民黨的聯合政府中的初 

级合夥人，目的是強化後者I■反帝」（英國的影響）的堡壘角色。為此， 

蘇聯顧問不僅在中國建立了兩個存在激烈競爭關係卻被迫結為同盟的 

平行政黨，還建立了一支有紀律的真正的軍隊。囱蘇聯人拒絕了國民 

黨創始人孫中山提出的把紅軍部隊派到滿洲的請求，認為那帶有危險627 

的挑釁性質，有可能招來「日本的干涉」。戚但蘇聯人確實為他提供了 

武器、資金和軍事顧問。蘇聯人每年為中國共產黨送去一筆可觀的援 

助，大約io萬美元，但每年給國民黨的軍事援助達到一千多萬盧布。148 

這其中有一部分用於1925年在廣州附近開辦的黃埔軍校，該校由孫中

,编註：中共一大會址為法租界望志路1%號（李漢俊私宅）。博文女校是會議代表的臨時寓 

所，他們在此召開「預備會」。兩名共產國際官貝是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包惠僧受陳掛秀委派 

參會，也是廣束代表，算他在內，一共有13位中共黨代表出席會議。詳見石川瞄《中醐 

產黛成立史》（增訂版）（袁廣泉、瞿艷丹譯，香港中文大學岀版社，2021），頁1-2，2B249。 



846 斯大林：權力的悻莆

山的門徒兼參謀長、曾在日本受過訓練的蔣介石(生於1887年)領導。临 

1925年3月12 H，孫中山因肝癌去世，享年58歲。此後，蔣贏得了隽 

位之爭。一位顧問稱他I■自負、矜持，而又野心勃勃」。不過，這位麻 

聯顧問認為他還是有用的，只要他能得到「恰當的表揚」和「平等」對待， 

I■而且絕不表現出想要奪取他娜怕是一丁點的權力」。図事實上，那裏 

的蘇聯顧問往往一邊高估了自己的專家意見和建議，一邊看不起中國軍 

官，並且經常侵佔名義上由中國人負責的職務。不過，黃埔軍校仍址 

幫助造就了由蔣介石指揮的中國最強大的軍隊。⑸

從思想上來説，列寧主義中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成分兼而有 

之，但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包括那些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知識分子 ， 

都認為由於中國遭受外國列強的蹂蹒，所以反帝的任務才是根本。说 

托洛茨基在一條給自己的筆記中稱，「〔在中國，〕對我們來説，主要的 

特點不是民族壓迫這個一貫存在的事實，而是不斷改變的階級鬥爭的進 

程」——這和中國國內的情緒恰好相反。仅斯大林認為世界革命需要所 

謂的「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打敗軍閥以及為他們出錢的帝國主義分子， 

進而統一中國，認為共產黨應該同「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但也 

要準備好在某個時刻最終採取獨立的行動。成因此，對斯大林而言，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聯合本身就預設了背叛：共產黨要在共同開展的 

運動的基層贏得地位，然後像力學中一樣5自下而上地撬動■”這會 

讓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內部奪取「革命」。蘇聯的政策要求共產黨和國民 

窮的聯合是一種「黨內合作」。

與在德國、保加利亞以及愛沙尼亞的失敗相比，中國一直是共產 

國際成功的典範疽兌但實際上，共產國際的眾多顧問都支持他們自己 

628的門徒互相拆台，令中國政壇四分五裂°「日前在和斯大林長談的時候 

情況變得很明顫了 •他以為共產寫已經融入到國民黨中，以為他們缺少 

獨立的 '固定的組織，以為國民黨在『虐待J他們，」被稱作沃伊京斯基 

(Voitinsky) *的格里戈里，扎爾欣(Grigory Zarkhin) 1925年4月25日對蘇

-攝註：又譯作维经斯基，中文名吳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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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駐北京大使列夫•加拉罕説，I■斯大林同志在對共產囂的依附地位表 

示Ifi憾的同時，顯然認為這樣的狀況從歷史的角度來説，是目前不可避 

免的。當我們解釋説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而且比國民黨更有凝県力，説 

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有批評的權利，説國民黨自身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 

由我們的同志在做的時候，他感到非常意外。」沃伊京斯基認為斯大林 

的看法是受到人稱鮑羅廷(Borodin )的米哈伊爾•格魯森貝格(Mikhail 

Grusenberg)的報吿所誤導。鮑羅廷是白俄羅斯猶太人，在拉脱維亞受的 

教育，在芝加哥做過一所學校的校長。但是，照理説應該支持內部聯 

合的沃伊京斯基卻竭力主張共產黨獨立。事態也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

潛在的最嚴重的矛盾或許是蔣介石對共產黨的不信任，雖然他很想 

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1923年，蔣曾經以孫中山的名義率代表團訪問 

莫斯科。「根據我看到的來判斷，要信任俄共是不可能的，」他在一封私 

人信件中寫道，「在蘇維埃俄國的時候，對於他們吿訴我們的，大概只 

能相信30%。」® 1926年3月20日，他強行逮捕了軍隊裏的所有政治委 

員——他們大多是共產黨員一並軟禁了蘇聯顾問，解除了工人罷工委 

員會的武裝。蔣想要鎮壓工會，想要出兵撲滅農民騷亂(並搶走他們儲 

備的糧食去養活軍隊)。他還讓他的憲兵嚴刑拷打中國共產黨人，以獲 

得有關各種密謀的情報。中共再次正式要求莫斯科同意退出黨內合作 

並對蔣介石予以回擊，但斯大林不同意。1926年5月，蔣指使國民黨中 

央執行委員會，開除了所有擔任高級職務的共產黨人，雖然他的確釋放 

了被關押的蘇聯顧問。在莫斯科，政治局的一個委員會在5月20日德 

取了有關蔣介石「政變」的報吿。159但斯大林贊成黨內合作。，M

托洛茨基不太關注中國。161他倒是主持了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 

因為擔心英日結盟而主張搶先一步，宣佈滿洲「自治」，實際上就是給 629 
日本行賄，主動送上一個衞星國，就跟蘇聯人得到外蒙的方式一樣。”2 
但托洛茨基要去柏林治病，所以在公開場合依舊對中國問題保持沉默。

*编註：蔣介石害值原文為：「以弟觀察，俄氣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氣所言只有三 

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與此處略有出入。見〈蔣介石致廖 

仲但函〉，1924年3月14日，載於《蔣介石年譜初稿〉《中國檔案出版社，1992)，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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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季諾維也夫引發了爭吵，這激怒了斯大林。長期以來，季諾维也夫 

一直是共產國際中黨內合作政策的主要支持者，甚至説過國民黨是「工 

農的(多階級)政創。直到1926年2月，季諾維也夫仍然竭力主張，接 

受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請求。⑹

1926年7月，為把國民黨的統治範圍擴大到全中國，在南京國民寫 

政府的蘇聯首席軍事顧問瓦西里•布柳赫爾(Vtsily Blyukher)的策劃下， 

蔣介石發動了北伐。1926年7至12月，當統一中國的攻勢正在激烈進 

行的時候，國民黨發生了分裂：左派以上海西邊長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武 

漢——由漢口等城市组成的城市群* —為根據地建立了自己的軍隊。北 

伐期間，蔣不願鲍羅廷的強烈反對，決定向東部的上海推進。在他的 

軍隊到達該市外圍的時候，共產黨影響下的上海市工會號召舉行總罷 

工並動員了糾察隊，第三次試圖把上海從軍閥統治者手中奪過來。到 

1927年3月底，在這個擁有近300萬人口的城市，罷工工人已達50萬。 

上海的起義超出了「黨內合作」政策的範圍；當地中共領導人的目的是 

成立一個能夠管理該市的蘇維埃。但共產國際命令上海的共產黨人收 

起自己的武器，不要反對蔣的軍隊，結果，蔣的軍隊在4月1日順利進 

入上海。I■蔣介石在遵守纪律，」4月5日，在莫斯科工會大廈的圓柱大 

廳，斯大林對與會的大約3,000名工作人員説，「為甚麼要搞政變？為甚 

麼要在我們擁有多數而右派也聽從我們的時候趕走右派？」斯大林承認 

「蔣介石也許並不同情革命」，但又説這位將軍在「領導軍隊，而且除了 

反對帝國主義分子，不可能做岀別的事情」。斯大林強調説，國民黨右 

派「與富商們有聯繫，因此可以從他們那裏籌錢。所以，對他們要一直 

利用到最後，要把他們像棒檬一樣榨乾，然後扔掉」。，M

不過，災難來臨的徵兆随處可見。1927年4月6日上午11時，一大 

群人襲擊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該市警察在徵得外國駐華公使團同意 

後，進入蘇聯大使館院內，拉走了可以證明蘇聯在中國支持顏覆活動

SSfit . 1926年仍是淡口，武昌 ' 漢陽三鎭分立；1927年1月，國民政府將三者合併為武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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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證文件。*與此同時，在上海，蔣介石手下的特務處處長•正在同630 

-些幫派老大商量，如何對赤色分子發動襲擊。4月12日，幫會和國民 

黨軍隊招募的非正規武裝人員摧毀了中共在上海的總部。十接下來的兩 

天，他們在上海的幾個主城區，在傾盆大雨中用機槍和步槍屠殺共產囂 

人和勞工積極分子。被殺害的有數百人，或許更多；從工人那裏沒收 

的步槍有幾千支；共產黨人遭到挨家挨戶的搜捕。度共產國際命令該 

市工人遊免與正在屠殺他們的蔣介石部隊發生衝突。命令沒有執行， 

可不光彩的是，也一直沒有取消。”7俸存的共產黨人逃到了農村。

4月13日，原計劃為期三天的蘇聯中央全會在莫斯科召開。激烈的 

爭論大多圍繞經濟問題。但季諾維也夫的一位支持者提出增加一項議 

程，檢討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政策；斯大林不停地打斷他的發言，但接 

着又答應討論這個問題。然後，季諾維也夫突然向全會提交了五十多 

頁「提綱」，指責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犯下的錯誤，認為在中國工農被 

迫揭竿而起，同國民黨戰鬥的時候，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已經成 

熟，而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注定會實行阿塔圖爾克在土耳其實行的那  

種反社會主義的獨裁制度。⑹圍繞蔣的襲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4月 

15日的會議上進行了交鋒。

托洛茨基：到現在為止，這件事一直得到了你的幫助。

斯大林（插話説）:得到了你的幫助！……

托洛茨基：我們並沒有提高蔣的地位，我們並沒有把自己親筆簽名 

的肖像送給他。

斯大林：哈，哈，哈。

事實上，蔣介石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名譽委員，而且就在他4月12 

日對中共發動襲擊的幾天前，布爾什維克上層還收到過共產國際分發的 

由他親筆簽名的相片（很快就有來信要求歸還那些相片）。”9斯大林派 

大叫大嚷，要求暫停全會的速記記錄，結果全會沒有答覆反對派的指

•編肱：即楊虎■時任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

t编註：卽「四一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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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就休會了。斯大林倒是允許把季諾維也夫的提綱附在會議記錄的後 

而，但中央委員會的新聞部門下發的秘密通吿警吿，全會禁止公開討謂

631 中國事件；與此同時，有幾個省的黨報刊登文章，針對在中國的失敗， 

試圖駁斥反對派的觀點。，70

從馬列主義理論來看，蔣和資產階級「背叛」了中國革命，與封建 

勢力以及為封建勢力撐腰的帝國主義者站到了一起。實際上，蔣並不 

是出於金錢利益的考慮，他只是反對共產主義。蔣不讓鲍羅廷和布柳 

赫爾「逃跑J，而且即便是在屠殺事件發生後還在繼續向莫斯科邀寵。 

説實話，對斯大林而言，強大的國民黨軍隊似乎依然是實現中國的統 

一與稳定的最佳選擇。為了打倒軍閥和趕走帝國主義者，蔣不惜付出 

巨大的代價，繼續向北推進。1927年五一節當天，蔣的肖像和列寧、 

斯大林、馬克思的肖像一起，並排通過紅場。但有人指責斯大林，説 

他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擾，背叛了中國革命。到1927年3月31日 

才第一次公開批評中國政策的托洛茨基，開始主張一主要是針對過去 

的事情一蘇聯應該允許中共退岀黨內合作並成立蘇維埃。e但中共直 

到國民黨掃除軍閥、统一中國的北伐期間，才成了一支全國性的政治力 

量。反對派的批評雖然為時已晚而且是纸上談兵，卻反映了一野，即 

本以為會由中共從內部接管的黨內合作，反而讓國民黨接管了。由於 

蘇聯，國民黨有了軍隊，而中共卻沒有。直到很晚的時候，國民黨軍 

隊才有了共產嚣的基層组織，而即便到那個時候，基層組織的力量仍然 

很弱。

斯大林曾誇口説黨內合作埋藏着最終的背叛，他説對了，但他不是 

那個背叛者。蔣介石比他搶先一步，而與此同時，斯大林逮在完全依 

靠蔣，把他作為工具，以削弱英國在中國的影響（「帝國主義」）。

蘇聯的對外政策看來陷入了自己造成的死胡同。契切林長期在法 

國的里維埃拉和德國療養，想要治好自己的病一不都是由於心理原因 

造成的（糖尿病 ' 多神經炎）。他寫信給斯大林和李可夫，説布哈林在 

蘇聯報刊發表的反德文章很白癡，造成了很大損失，「我正在返回莫斯 

科，以請求解除我在外交人民委員部的職務」。,3不過，眼前更讓人擔

632 憂的是英國。1927年5月12日，倫敦的英國警察對全俄合作社的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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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澤門49號）開始了持續四天的大搜查，而此次行動依據英國的法律 

進行；蘇聯官方的貿易代表團的辦事處也設在同一楝建築。保險櫃和 

保險箱被風鑽破開，文件被拉走。174密碼人員挨了打，密碼本被沒收； 

列寧的肖像受到污損。”5幾年前類似的事件曾經嚴重損害了蘇德貿易； 

這一次，莫斯科也沒有「示弱」。5月13日，政治局決定發動媒鹽戰並舉 

行公開的示威活動，譴責英國的戰爭販子行徑。176

幾乎就在此時，日本拒絕了蘇聯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再次作出的 

試探。好像這還不夠讓斯大林操心似的，蔣介石的行動又給托洛茨基 

的誇誇其談增添了新的內容。「斯大林和布哈林在背叛布爾什維主義最 

核心的東西，在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托洛茨基向克魯 

普斯卡婭申訴説（1927年5月17日）。「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在保加 

利亞和愛沙尼亞的失敗，英國〔1926年）總罷工的失敗，以及4月份中 

國革命的失敗，全都嚴重削弱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二天，共產 

國際第八次擴大全會開幕，斯大林決心讓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路線再 

次得到確認。⑴在5月24日的演説中，他奚落托洛茨基，聲稱「與其説 

他像個英雄，不如説像個演員，把演員和英雄混為一談無論如何是不 

行的」，而在談到英國的首相時，他還説，「正在建立一種從〔奧斯丁 •〕 

張伯倫到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線之類的東西」。皿托洛茨基回擊道：「沒 

有其麼比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尤其是在中國的錯誤政策，對張伯偷的工 

作促進更大了。」⑻

感受到威脅的斯大林採取了行動。不出所料，共產國際全會通過 

決議，「宣佈反對派（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提議明顯帶有機會主義 

和投降主義性質」。政但在5月27日，英國保守黨政府宣怖斷交，給了 

蘇聯專政者當頭一棒。面斯大林大怒：帝國主義者庇護反蘇流亡组纖， 

資助蘇聯領土上（烏克蘭和高加索）反蘇的民族地下運動，派遣大量特 

務，瘻裝模作樣，指責共產國際的所謂顚覆活動？！但這畢竟是個打 

擊。英國已經成為蘇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啾看來英國保守黨有

,認註：《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8、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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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正在動員他們的工人階級與蘇聯人開戰。蘇聯報刊紛紛警吿説教 

爭即將來臨，同時召開群眾大會，討論備戰問題，結果適得其反，引發 

失敗主義言論。叱斯大林知道英國並沒有準備入侵，但他仍然認為， 

633 帝國主義分子肯定會挑起代理人戰爭。李可夫的看法似乎也一樣«，K 

據説英國一面努力促成德國與波蘭的和解，一面忙於建立一個由羅觥 

亞 ' 芬蘭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組成的廣泛的反蘇集團。187

迫於當前的壓力，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開始變臉。1927年6月1 

日，他給駐在國民黨左派根據地武漢的幾名共產國際代表發了一封長角 

電報，指示他們組建一支5萬人的革命軍隊，把「反動」軍官送交軍事法 

庭，禁止所有與蔣介石的接觸——蔣介石是現有軍隊的總司令，所有士 

兵和軍官都對他宣一並約束農民的「過火行為」。恤這樣的命令沒有 

辦法執行。收到電報的馬纳本德拉•纳特•羅易把它給國民黨左派的 

領袖•看了，而這位領袖已经在考慮同南京的國民黨右派和解'此時他 

看到了莫斯科自身背扳的證據。相

恐怖主義

儘管形勢嚴峻，斯大林依然在1927年6月5日開始了夏季度假，地 

點是他鍾愛的索契，而這次是住在比較豪華的七號別墅—按照前主 

人的名字被叫做I■普扎諾夫卡」，位於索契和馬釆斯塔之間的-個懸崖 

上。I■當我們醫生到達別墅時，娜捷施達,謝爾蓋耶夫娜’阿利盧耶娃 

招待了我們，她是個非常可愛而好客的女人，」伊萬•瓦列京斯基回憤 

説，「那年我給斯大林做過三次檢查，分別是在他開始做馬采斯塔浴痕 

之前、期間和结束的時候°就和上一年一樣，斯大林説他四肢肌肉竈 

痛。」斯大林還做了X光和心電圖檢查，未發現任何異常°就連血壓的 

測量結果也是正常的• I■從這次檢査的情況來看，總的來説，斯大林的 

身體非常健康，」瓦列京斯基回憶説'I■我們發現他性格開朗'表情專注

,编註：即汪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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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充滿活力。」泡了溫泉後，還要躺很長時間，光着身子，只裹一條 

浴巾，好讓血液流向皮膚、肌肉和四肢。「這種治療方法讓斯大林的手 

圈變得暖和起來」，瓦列京斯基寫道。在做了浴療後，斯大林讀瓦列京 

斯基和其他醫生在星期六喝了「白蘭地」，一直喝到星期天凌晨。散會 

開始時，瓦夏和斯維特蘭娜出現在露台上。I■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 

變得活躍起來，開始和他們玩打仗的遊戲，對着目標射擊，事實上，斯 

大林打得非常準。」喪

在斯大林開始度假的第二天，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634 
刑法典新增了一項關於反革命罪的法律條文。對於反革命罪，過去的 

定義籠統而模糊，而現在，其範圍擴大了。哪怕是試圖『削弱」而不是 

推翻蘇維埃制度都是反革命；針對政權工作人員或工人運動代表的「恐 

怖主義行為」，與武裝暴動同等對待，要被處以死刑；對反革命罪行知 

情不報的懲罰從一年提高到十年。這是斯大林的建議，而導致他這 

樣做的原因是奧格伯烏誘捕流亡分子的雙面遊戲（■托拉斯」行動的曝光， 

随後在6月3日有幾名雙面間諜受流亡分子的逼迫，試圖在莫斯科奧格 

伯烏的宿舍（在小盧比揚卡街3/6號）引爆炸彈，結果沒有成功。化但 

是在6月7日，一個奧格伯烏所不知道的、由流亡分子組成的單獨的恐 

怖小組真的在位於莫伊卡運河59號列寧格勒黨組織的中心俱樂部引爆 

了炸彈，至少炸傷26人，其中1人不治身亡。參與行動的3名恐怖分子 

設法回到了芬関。193同一天，在華沙火車站的站台上，發生了一起更 

大的恐怖行動：在獨立的立陶宛國內一家白俄羅斯語報紙工作的記者 

鲍里斯•科韋爾達（Boris Koverda）槍擊了蘇聯駐波蘭使節彼得•沃依柯 

夫。逃亡的君主派分子盯上沃依柯夫，是因為他曾經是殺害羅曼諾夫 

全家的烏拉爾蘇維埃的主席。心但至今仍然讓人想不通的是，一個反 

共施亡分子19歲的兒子如何避開車站裏穿着制服和便衣的熟多警察； 

實際上，科韋爾達是怎樣知道沃依柯夫那天早晨要到車站的，現在也還 

是一個謎。知（沃伊柯夫到車站去，是為了給被逐岀倫敦後途徑那裏返

• 18註:即斯大林，他的本名是约瑟夫•维菠里奥諾維奇•朱加施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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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莫斯科的蘇聯外交人員送行。）一小時後，39歲的沃依柯夫死於波蘭 

一家軍醫院。

對斯大林來説，在波蘭領土上的這起可疑的暗殺，是緊跟在英國 

人在倫敦的突擊搜查、英國人的斷交，以及中國的國共關係破裂一為 

了不證帝國主義者立足，蘇聯調整了在那裏的政策——後面的。「我覺 

得是英國在操縱，」他在莫洛托夫6月8日發來的報吿沃伊柯夫遇害的 

密码電報的背面寫道，I■他們想挑起（我們）與波蘭的衝突。他們想再來 

一次薩拉熱窩事件。」斯大林建議搞一兩次對英國間諜的審判，並且遗 

命令説，「立即宣佈把關在我們監獄和集中營襄的重要的君主派分子當 

作人質」，要槍斃I■五到十個」，同時在報刊上發佈公吿。他莫洛托夫把 

&5斯大林的指示變成了政治局的命令。那天，奥格伯烏又增加了一些超 

出常規司法程序的權力，包括為加快案件審理速度而重新啟用被稱作 

「三人小組J的緊急特別法庭（只在某些省份得到正式批准*以幫助平定 

叛亂）。'"莫洛托夫在6月9日回覆説：對於發佈採取報復性鎮壓措施 

的政府公親的必要性，少數同志有過猶豫，「但現在大家都認為那正是 

時候」。’七月9日的夜裏，不久前作為君主派「組織」成員被捕的大約 

20名貴族被控圖謀對蘇聯領導人採取「恐怖行動」，未經審判就被處決 

了。據説有5個是英國情報機關的特務。為了肯定那些處決，黨組缱 

在許多工廠發動了集會，據説工人們以讃許的口氣説：「契卡终於幹事 

了。严

[■我個人的看法是，」斯大林在從索契發給明仁斯基的電報中寫道 ， 

「倫敦在這裹的特務隱藏得比看起來要深，不過他們會現身的。」他要求 

反間諜機關的阿爾圖佐夫把逮捕英國特務的事'情公之於眾，以粉碎英國 

人招募特務的活勁並鼓勵蘇聯青年加入奧格伯烏。瑚7月，《真理報》報 

道説，處決了一幫「白衞恐怖分子J，據説他們是由列寧格勒的一名英 

國間諜指導的。202 1926年下半年一起間諜案都沒有的西伯利亞，1927 

年卻出了很多間諜案。w明仁斯基暗中向政治局報吿説，奧格伯烏進 

行了2萬次挨家挨戶的搜查，在全聯盟逮捕了 9,000多人。204「恐懼的烏 

雲籠罩着整個社會，一切都陷入了癱瘓」，瑞典的一名外交官向斯德哥 

爾摩報吿説。赤斯大林的想法正在同國家的政治氣氛融合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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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沒有穿衣服

持續的戰爭流言引發了搶購和囤積，還有人放話説，要是發生衝 

突，就拒絕作戰或者搞破壞，這些都是奧格伯烏的政治情緒報吿中經常 

提到的，也是政權最擔心的。2066^ 15日前後，契切林結束了他在歐洲 

的長期療番，返回莫斯科。「莫斯科的所有人都在談論戰爭，」他後來吿 

訴美國的駐外記者、同情蘇聯的路易斯•費希爾（LouisFischer）説，「我 

想勸他們不要相信。我堅持認為『沒有人打算進攻我們J。然後就有同事 

開導我。他説：『嘘。我們知道。但我們需要用它來對付托洛茨基。』俨 

契切林想要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時出現戰爭恐636 
慌的直接原因在於革命所固有的多疑症（資本主義包圍），再加上政權那 

帶有挑釁性質的外交政策。如與敵人（資本主義列強）的交往只是權宜 

之計；國內的批評者，不管他們聲稱抱着甚麼樣的意圖，總是在破壞團 

结，削弱了受到包圍的蘇聯的力量，並會招引外部的敵人。黨內的官員 

在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上，並非全都很紮實，容易受到不良言論的影響。

當斯大林從索契寫信給莫洛托夫（6月17日）説「為了鞏固後方，我 

們必須立即阻止反對派」的時候，他不只是為自己着想，而毫無憤世嫉 

俗。209與托洛茨基的鬥爭一如既往地帶有過多的個人恩怨，同時，在斯 

大林看來，這種鬥爭現在更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的問題。在仔細看了中央 

監察委員會作出處罰決定的會議記錄後，斯大林憤怒地寫信給莫洛托夫 

（6月23日）説：「進行審判和作為原吿的是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不 

是委員會的委員們。奇怪的是，委員會有些委員沒有到場。謝爾戈在娜 

裹？他去哪裹了，他為甚麼要躲起來？他真丢人……真的要把這份r記 

條J交給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散發出去嗎！我們正需要這個。J2'0

其實奥爾忠尼啟則當時是在場的：托洛茨基的長篇發言有一部分就 

是針對他的。「我認為，你們堅持的是於官僚和官員有利，而於群眾不 

利的方針。」他説道，不願有人一再打斷自己的話，「在這些機構中，你 

們彼此得到有力的內部支持，互相包庇……」&•但奧爾忠尼啟則並不

•譯註：《蘇働歷史檔案選策＞第9卷，第4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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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贊成採取嚴厲的措施。在提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時，他説：「他 

們為我囂作了很多貢獻。」皿贊成和反對開除的票數幾乎相等。奧爾忠 

尼啟則 ' 加里寧，甚至是憎惡托洛茨基的伏羅希洛夫都認為，把反對派 

委員開除出中央委員會這件事應該等到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再決 

定。莫洛托夫讓加里寧改變了立場，同時斯大林堅持要求把自己缺席 

的一票算進去，從而形成贊成開除的多數。2,3可奧爾忠尼啟則還是認 

為應該用訓誡代替開除。不過，托洛茨基吿訴他，「消滅反對派只是時 

間問題」。2,4

斯大林抽空從索契與一位名叫謝拉菲姆•坡克羅夫斯基（Serafim 

Pokrovsky，出生於1905年）的年輕教師通了幾封信，後者與這位專政 

者就黨在1917年的政策是傾向於與全體農民聯盟還是僅僅與貧農聯盟 

這一問题進行了書面爭論。「在開始和你通信的時候，我以為是和一個 

追求真理的人來往，」這位專政者在1927年6月23日憤怒地指責這位教 

637 師的妄自尊大，「要兼有無知之徒的無賴手段和本領有限的賣藝者的自

滿心理，才能像你這位可敬的坡克羅夫斯基一樣隨意的顛倒是非。我 

想，已經到了和你斷绝書信往來的時候了。約•斯大林。斯大林献 

惡有人指岀他在理論問題上自相矛盾。

中國問題上的失敗有可能成為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 

上最重要的議題，斯大林之所以要搶在大會前面開除托洛茨基等人 ， 

原因就在這裏。6月27日，托洛茨基寫信給中央委員會説：「這是革命 

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严斯大林路線的支持者抱着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不 

放——共產黨在那裏佔據了兩個部長職務（農民和勞工）一但是在同 

一天，斯大林寫信給莫洛托夫説，「我擔心武漢方面會失去勇氣，结果 

投靠南京」（即蔣介石）。不過，斯大林仍抱有希望：「只要還有機會堅 

持，我們一定要堅決要求武漢方面不要向南京屈服。失去武漠這個狗 

立的中心，意味着至少失去革命運動的某個中心、失去工人自由集合和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5、29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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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的可能性、失去共產黨公開存在的可能性、失去公開出版革命報 

刊的可能性 句話，失去把無產階級和革命公開地組織起來的可能 

性。J他建議向武漢方面行賄。「我向你保證，額外給武漢方面300萬至 

500萬是值得的。」羽但莫洛托夫一反常態，變得驚慌起來。「只要一次 

投票就能決定性地結束這件事，」他在7月4日寫信給斯大林説，「我很 

想知道你是否可以提前回莫〔斯科）。」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吿密説伏羅希 

洛夫一忠於斯大林的人的典範一「太過分了，竟然把『你在過去兩年 

的領導工作J説得一錢不值」。2*

由斯大林任命的省級黨組織負責人在中央委員會有表決權的委員 

中要佔三分之二，但假如他明顯不能保衞革命，該機構仍會起來反對 

他。219不過他並不驚慌。「我生病了，躺在床上，所以我説得簡單點，J 

1927年7月初的某個時候，他從索契給莫洛托夫寫道，I■要是有必要， 

而且要是你把它延期，我可以來參加全會。」接着，國民黨左派的武漢 

政府解除了市裏工人的武裝，此事成為斯大林的又一把柄。不過，他 

缰绩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在7月8日寫道：「我們盡可能地利用 

了武漢的領導層。現在到了拋開他們的時候了。」他是不是得了妄想 

症？ I■我並不擔心小組〔他的派別）內部的狀況。至於為甚麼，我來的時 

候會解釋的。」但第二天，可能是充分領會了這一消息的含義，斯大林 

突然暴怒，指責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在欺騙他（沒有提供武漢方面的全部638 
的壞消息），指責伏羅希洛夫找藉口停掉了國防人民委員部給武漢的經 

費。I■我聽説有人對我們在中國的政策感到後悔，」他在7月11日寫道， 

「在我來的時候，我會證明我們的政策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唯一正確的 

政策。」到7月15日，當武漢政權也對共產黨採取恐怖手段的時候，斯 

大林仍然拒絕承認錯誤。要是承認錯誤，實際上就是承認被妖魔化的 

反對派是有道理的，就是承認他們對政策的看法並不是出於對他個人 

的憎惡，因而不能説是叛國。證據肆示，斯大林當時為了把托洛茨基 

弄走，正在考慮把他送到國外，擔任駐日大使。但要是那樣，就會義 

托洛茨基有機會利用斯大林在亞洲政策上的失敗，所以這位專政者很 

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不過，斯大林仍然拼命地想要除掉自己的死 

對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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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臉

1927年春天，伏羅希洛夫憂心忡忡地報吿説，蘇聯現有的工業別 

説是先進武器，就連步槍和機槍也滿足不了紅軍的需要。221上述事實 

在當時並不是甚麼機密。222據警察機關的秘密報吿説，有人聽到一名 

入伍的紅軍士兵説，I■我們怎麼比得了」帝國主義者，「他們有軍艦'飛 

機 '大炮，而我們甚麼都沒有」。口難怪在1927年7月，當斯大林還在 

索契的時候，溫什利赫特為了爭取簽訂共同發展工業生產的協議而再次 

跑到柏林，吿訴德國人説蘇聯預計會遭到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進攻。蘇 

聯人的提議發展到驚人的規模，結果令德國人謹慎起來。英蘇關係破 

裂在徳國外交部內部引發爭論，爭論的問題就如一名參與者寫的，是 

「對我們目前和將來的政治利益而言，德俄聯繫的意義是否大到值得讓 

德國去承擔維持這些聯繋所需付岀的政治代價和風險」。有些德國人感 

到絕望。「蘇聯政府正在考慮不久的將來的大災難」，一貫持同情態度的 

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布蘿克多夫一蘭曹伯爵報吿説。m柏林沒有接受矗 

什利赫特的提議。同沙皇時的情況相似，德國當時已經成為蘇聯最重 

要的兩個貿易夥伴之一（另一個是英國），但是和蘇聯的需要相比，值 

還差得很遠，而且在政治方面，事實證明莫斯科還無法把柏林從倫教和 

639 巴黎那裏撬走。可要是看到與德國的雙邊關係完全破裂，蘇聯人也受 

不了。江而且，娜怕是到了現在斯大林也不願放棄讓德國幫助蘇聯發 

展軍工生產的想法。不過，黨的報刊仍在猛烈地指責德國。

斯大林提前結束度假，於7月23日星期六那天抵達莫斯科。盅按 

照計劃，全會將於六天後召開。在這危急關頭，7月28日，全會召開 

前夕，《真理報〉刊登了斯大林一篇囉哩囉嗦的抨撃反對派的文章。「新 

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這一問題是現時的基本問題，這是幾乎不能懷 

疑的了。」他強調説，「這裏所説的不是甚麼不固定的無形的新戰爭『危 

險」，而是一般新戰爭特別是反蘇戰爭的真正的實在的威脅……爭奪 

銷售市場、爭奪輸出資本的市場、爭奪通向這些市場的海陸道路，爭 

取重新分割世界的瘋狂鬥爭正在進行。」阻止帝國主義分子的，他斷 

言，是在面對蘇聯和國際無產階級所代表的革命的可能性時，懼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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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削弱。「蘇聯人永遠不會忘記幾年前我國因英國資本家的恩賜而遭 

到的暴行、掠奪和軍事侵犯。」斯大林繼續説道，I■但是英國資產階級 

是不喜歡用自己的手來作戰的。它總是寧颠借別人的手來進行戰判 ， 

即尋找「甘願為它火中取栗的傻瓜」。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 

［任務就是要鞏固我們的後方並清除其骯髒東西，毫不躊踌地懲辦f顫 

貴的』恐怖分子和縱火焚燒我們工廠的人，因為沒有鞏固的革命後方， 

就不可能有我國的國防」。斯大林斷言，英國人在資助烏克蘭和高加 

索、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反蘇地下組織，在資助I■間諜恐怖集團炸壞蘇 

聯橋樑、燒毀蘇聯工廠、恐嚇和刺殺蘇聯駐外使節」。”7•這就是看待 

反對派問題的背景。

在全會上，莫洛托夫指控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在外敵雲集時破壞國 

家的後方，説這種人「應該關起來」。伏羅希洛夫的發言最嚴厲，他一度 

轉向季諾維也夫説，「你絕對甚麼都不懂」。托洛茨基當即反駁説：「你 

這話是在説自己。」托洛茨基指責伏羅希洛夫參與了貶黜自己上級（普里 

馬科夫、普特納）的陰謀。伏羅希洛夫反唇相譏，説托洛茨基在內戦中 

處死過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伏羅希洛夫「撒起謊來像個無賴」。伏羅希 

洛夫：「你才是無賴，是自封的我黨的敵人。」”8就這樣，會議連着開了 640 

幾天。13名中央委員遞交了一份「反對派綱領」，要求在即將召開的黨的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討論，但反對派中的阿道夫•越飛等人反對説，該 

文件沒有在他們當中商量過就交上去了——這種行為正是托洛茨基一直 

批評的「機關」作風。珀雖然斯大林強烈要求以派別活動為由驅逐季諾維 

也夫和托洛茨基，但全會採納了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負責人奧爾忠尼啟 

則的建議，允許兩人在表態保持忠誠後留了下來。

中國政策依然是斯大林一方最棘手的問題。7月底，《真理勸表 

示，I■〔建立〕蘇維埃的口號現在是正確的」。或現在，共產國際批准在 

中國展開一系列的武裝行動，即後來所説的I■秋收起義」。托洛茨基的 

批評戳到了斯大林的痛處，因為斯大林在中國資產階級成為反革命時，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1-2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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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以為它能夠領導革命。在聯席全會的發言中，斯大林説他沒有指示 

中共屈從於國民黨，也沒有不讓農民開展土地鬥爭。231莫斯科全會期 

間，8月7日，中共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為了挽救局勢，斯大林已经 

派去了格魯吉亞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工作人員貝索•羅明納茲(Besarion 

，，BesonLominadze)。布哈林通過電報發去指示，批評中共領導層犯了 

「機會主義錯誤」。整個事情是一團糟：即將離職的中共中央未能預見 

黨內合作之中國民黨一方的背叛，因而受到指責，而這一合作是中國共 

產黨人不想參加卻被莫斯科逼着參加的；莫斯科不允許中國共產黨人建 

立蘇維埃，又指責他們解除了工農的武裝。最奇怪的是，中國共產寫 

人遭遇的國民黨「清黨」被説成是加快了中國革命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階段的進程。

損失慘重的中共現在只好準備發動自殺性的大暴動。或蘇聯政治 

局——其中不再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一暗中指示共 

產國際把30萬美元的硬通貨偷偷地帶給中國共產黨人，而且斯大林禳 

下令運去15,000支槍和1,000萬發子彈。弧就像毛澤東(生於1893年) 

在羅明納茲主持的漢口會議•上説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但因為斯 

大林的緣故，國民黨掌握的槍桿子要多得多。

荒誕劇

641 短缺成了普遍現象，結果在警察機關的監視報吿中，到處都反映出

群眾與執政黨之間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分歧：對群眾而言，社會主義意 

味着自由 '豐裕和社會正義；而對執政黨來説，社會主義意味着更嚴密 

的政治控制和為工業化作出的犧牲。「我們需要的是黃油，不是社會主 

義」，列寧格勒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在9月6日要求説。234兩天後，因 

為反對派計劃將自己的「綱領」交給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政治局 

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已被開除出政治局的托洛茨

編註：即「八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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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和季諾維也夫又被召到那裏。季諾維也夫指出，在黨的全會上，當 

加米涅夫建議他們要拿出一份綱領的時候，沒有人表示反對，但現在又 

説這樣做是犯罪。當季諾維也夫和他以前的手下烏格拉諾夫爭眇起來 

而斯大林再次打斷發言的時候，季諾維也夫對他説：「你對我們幹壷了 

壞事。J莫洛托夫以嘲諷的口氣問季諾維也夫他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10 

月表現得「勇敢」嗎？季諾維也夫提醒他們説，1918年反對布列斯特一 

里托夫斯克條約的不僅有托洛茨基，還有布哈林，對此，卡岡諾維奇插 

話，I■布哈林不會重複自己的錯誤」。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尼古拉•穆拉 

洛夫把譴責反對派綱領的決議稱作連載小説，問他們敢不敢讓全體黨員 

都誼到它並由全體黨員自己作出決定。I■母親們抱着孩子來〔參加黨的 

會議），宣讀決議的聲音被孩子喝奶的聲音打斷了，」他寫道，「孩子仍 

把這種對反對派的仇恨和着母親的乳汁一起吸了下去。」布哈林責備受 

害者們説：「我認為是黨在遭到反對派有組織、有計劃的攻擊和侵犯。」 

季諾維也夫：「你不是黨。」布哈林：「賊總是喊『抓賊！』季諾維也夫總 

是做這種事。（大廳裏一片混亂。會議主持人搖鈴。季諾維也夫的驚叫 

都聽不見了。）」古

托洛茨基表現得也很兇猛。在輪到斯大林的心腹阿韋利•葉努基 

澤發言時，托洛茨基打斷了他的話，説葉努基澤在1917年「當我把你 

拉進黨內的時候，你一直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托洛茨基堅持這樣 

説，結果葉努基澤爆發了 ：「聽着，從黨成立的時候開始，我就一直 

在黨內，而且比你早14年成為布爾什維克。」後來當魯祖塔克在這次 

會議上發言的時候，托洛茨基打斷他的話並指岀，斯大林在背後眨低 

他的行政能力。「你是在夢裏看到的」，斯大林插話説。魯祖塔克回答 W2 

説：I■我知道你，托洛茨基同志。你專門誹謗別人……你忘記了號稲 

是斯大林在你家裏裝的那個著名的電話了。你撒起謊來〔關於竊鶴的 

事〕就像個小孩子或小學生，而且拒絕做技術檢查。J托洛茨基：「電 

話被偷蕤是事實。」在布哈林發言時，托洛茨基也打斷他的話，説布哈 

林在1918年與德國進行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談判期間曾想把列寧抓 

起來。「好極了，」布哈林回擊説，I■你説那個時期很美好，説在布列斯 

特和約談判期間有廣泛討論和派別自由。而我們認為那是犯罪。尸&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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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茨基發言時也揪住斯大林的短處，談到國內戰爭時的事情。I■列寧和 

我兩次把他從紅軍調走，當時他執行了不正確的政策，」托洛茨基説， 

「我們把他從察里津調走，然後又把他從南方戰線調走，他在那裏執行 

了不正確的政策。」當斯大林打斷他的講話時，托洛茨基提到他從列寧 

那裏得到一份文件：「列寧寫道，斯大林頂撞最高總司令是錯誤的，他 

找茬是任性。事情就是這樣！」斯大林再次打斷他的講話。「斯大林同 

志，不要打斷我的講話，你照例會有最終決定權的。」斯大林：「為甚 

麼不呢。」或

輪到斯大林發言了。他否認自己兩次被調離前線，聲稱被召回的是 

托洛茨基，這讓托洛茨基不得不打斷他的話。斯大林：「你説的不是事 

實，因為你是一個可憐的懦夫，害怕事實。」托洛茨基：「你讓自己顯得 

很可笑。J托洛茨基指出，是黨讓他在國內戰爭中擔任而且一直擔任紅軍 

領導人的，斯大林實際上就是在誹謗黨。「你是一個可憐的人，」斯大林 

又一次説道，I■喪失了基本的實話實説的意識5 一個懦夫和破產的人，無 

恥而卑鄙，完全沒影子的事情也説得出。」托洛茨基：「那整個就是斯大 

林：粗暴而且不忠誠。是誰呀，領導人還是小販。」斯大林把規定的發 

言時間用完了，托洛茨基建議再給他五分鐘。斯大林：「托洛茨基同志 

要求中央與反對派平等，中央執行的是黨的決定，而反對派破壞這些決 

定。真是怪事！你以甚麼组織的名義有權用如此無禮的態度跟黨説話？ J 
當季諾維也夫回應説在代表大會之前黨員有説話的權利時，斯大林威脅 

説要把他們趕出黨。季諾維也夫：「請不要趕，不要威脅。」斯大林：I■他 

們説在列寧的領導下，政權是不一樣的，説在列寧的領導下，反對派成 

643 員沒有被扔到別的地方，沒有被流放等等。你們的記性不好，反對派的 

同志們。你們不記得列寧曾經建議把托洛茨基流放到烏克蘭了嗎？季諾 

維也夫同志，是不是有這麼回事？你為甚麼不吭聲了？」季諾維也夫： 

「我不是在受審。（笑聲，喧嘩聲，會議主持人的鈴聲。）」颂

然後，爭吵突然又開始了。托洛茨基：「你們是不是隱瞞了列寧的 

『摟囑』？列寧在他的睫囑』中揭露了斯大林的一切。沒有甚麼可以增 

減的。撕大林：「要是你説有人在隱瞞列寧的睫囑』，你就是撒謊。 

你很清楚全黨都知道這件事。就像黨清楚一樣，你也清楚，列寧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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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毀了你這位當前的反對派領導人……你很可憐，沒有實話實説的意 

識，一個懦夫，一個破產的人，無禮而且粗魯，竟然説些完全不符合實 

酬事情。J239

令人不解的是，斯大林當時為甚麼要把托洛茨基和季諾雜也夫召 

列政治局，讓自己經受這一番唇槍舌劍？政治局的決議再次聲稱，反 

對派的提綱是要「建立一個托洛茨基分子的政黨，以取代列寧主義的政 

劇。”。對於季諾維也夫反覆提岀的公佈他們綱領的要求，斯大林的答 

屈财然底氣不足：「我們不想把黨變成爭論俱樂部。」加

第二天，1927年9月9日，斯大林接待了一個由美國工人代表組成 

的代表團。他們想知道列寧是否以某種方式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共產 

黨是否控制了蘇聯政府和工會，在缺乏政黨競爭的情況下，怎麼知道共 

產黨得到群眾的擁護。「代表團對於蘇聯無產階級剝奪了資產階級和地 

主的工廠、土地、鐵路、銀行和礦山大概不會表示反對吧。（笑聲）可是 

我覺得代表團有點想不通為甚麼無產階級不到此為止，還要更進一步， 

蟠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斯大林回應並反問他們説，「難道西方執 

政的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表示過一點點寬大嗎?難道他們不是正在把真 

正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驅入地下嗎？有甚麼理由要求蘇聯無產階級對自 

己的階級敵人寬大呢？我以為邏輯上一定是這樣。」美國人還問到斯大 

林和托洛茨基的意見分歧。斯大林回答説意見分歧並不是個人的，而 

且已經在一些報吿中得到了詳細的説明。242*

9月12日，托洛茨基前往高加索休假，但就在當晚，斯大林有了讓 

他意想不到的卑鄙行為。反對派當時決定，擅自散發為即將召開的囂 

的代表大會準備的綱領，於是其中有些人就用碳式複寫紙偷偷印出一些 即 

副本，但奧格伯烏的線人和密探已經滲透到這群人當中，並在9月12日 

和13日的夜裹突擊搜查了「地下印刷所」。小涉事者當中有一個曾經是 

弗問格爾男爵手下的軍官，與「白衞分子」有關聯，又擁有軍官身份， 

苗果此事被説成是有計劃的暴動。泌還有一個捲入「印刷所顶聞的人

葬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00 ' 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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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口開河，「供認」説自己原本打算像波蘭的皮爾蘇茨基那樣發動軍事 

政變。斯大林讓中央機關在9月22日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會議 

上散發了很多份奧格伯烏的這些材料，然後又把「供詞」發給全體中央 

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和各省的黨委書記。245後來，在把人抓捕起來 

之後，有些中央委員還是不相信軍事政變的指控。赤而且，就像明仁 

斯基甚至斯大林後來承認的，那個白衞軍官正是奧格伯烏的線人。247

托洛茨基中斷了他避居南方的行程，返回莫斯科應戰，但等待他的 

是共產國際執委會9月27日的會議。在會上，由斯大林任命的全體外 

國共產黨的打手們先是用言語攻擊他，然後又把他從該機構開除了。 

布哈林在托洛茨基的面前一本正經地説：「對你來説，沒有共產國際， 

只有斯大林，最多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其餘的都是僱工。」斯大林總結 

説，I■今天發言的人講得都很好，尤其是布哈林同志，我沒有甚麼要補 

充的J，而托洛茨基插話説，「你在撒謊」。斯大林：「這麼嚴厲的話你 

留着對自己説吧。你這樣罵人是在丢你自己的臉。你是個孟什維克！ J 

只有青年共產國際的負責人、南斯拉夫人沃亞•烏約維奇（Vbja Vujo制 

站在托洛茨基一經，結果也被開除。灘9月底，《真理報》報道了一起已 

經破獲的' 與英國和拉脱維亞情報機關指使的「君主派一恐怖分子」有 

關的案件：這裏出現了新的模因。觇以瓦西里•布柳赫爾為首的蘇聯 

軍事顧問從中國回來了，他們親眼看到所謂革命鬥爭搞砸之後會發生笑 

麼——蔣介石那樣的武夫奪權。说在中共軍隊開始同國民黨開展游擊戰 

之後，斯大林正式改變政策，不再主張「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真理報〉 

在社論（1927年9月30 0 ）中對於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隊」表示歡迎。 

這看上去就像是偷偷接受了被打敗的反對派路線。251它對中國會有甚 

麼影響一如果有的話——也需要拭目以待。

法蘇分裂

645 沙皇時代的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用舉借外債（長期貸款）的方式 

為1890年代俄國工業的快速發展（進口西方的機器設備）籌措資金，他 

要靠農民去償還這些外債（出口糧食），同時還要在政治上加強與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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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貸款的主要國家）的同盟關係，但是在1918年，布爾什維克拒不 

債沙皇時代的債務，而且還不得已（無力償還）做了宣傳。逾此後， 

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幾乎所有的談判中，總是會提到償還這些債務的 

問題。從1926年起，莫斯科開始與巴黎進行秘密談判，提出每年償進 

6,000萬金法郎（約合1,200萬美元），連績還62年，以換取現在的2.5億 

美元的貸款。法國政府對於補償債券持有人、出售法國的資本貨物以 

及進口蘇聯的石油很感興趣，但是對於用納税人的錢資助一個共產黨政 

權不感興趣。法國的保守派強烈反對。法國聯合政府因為別的原因倒 

台後，其繼任者增加了一個要求，賠償在俄地產被國有化的法國業主 。 

1927年4月，在一起廣泛報道、轟動一時的案件中，法國反間諜機關抓 

獲了一百多名蘇聯軍事情報機關的特工人員，他們仰賴法國共產黨岀謀 

到策，而後者自然是處於警方的嚴密監視下。「發現的文件表明，」法國 

當局説道，「現在存在一個龐大的間諜組織，比戰爭以來發現的任何間 

諜组織都大得多。」攻醜聞發生的時候，蘇聯駐法使節克里斯季安•拉 

柯夫斯基所面對的就是這種令人擔憂的局面；他寫過一本關於政治家克 

萊門斯,馮,梅特涅親王（K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小書，當上大使是 

因為支持托洛茨基而被變相流放。254

在1927年8月返回莫斯科磋商時，拉柯夫斯基在一份抗議聲明上簽 

了名；聲明呼髄I■資本主義國家所有正直的無產者」要「積極致力於打敗 

自己的政府」，呼籲「所有不希望為自己國家的奴隸主效勞的外國士兵 

過來投奔紅軍」。亦通常，大使們是不會公開號召駐在國的群崩進行反 

叛的。但拉柯夫斯基這樣做遠遠不是岀於他個人的喜好，而是涉及扭 

曲的蘇聯外交政策邏輯的核心一既要參與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秩序中， 

又要努力推翻這種秩序。256

很快，拉柯夫斯基又説他的反叛號召不適用於法國（仍然適用於其 

他所有國家），並承諾簽訂相互「不干涉」條約，但法國國內反對恢復646 
友好關係的人表示強烈譴責。「一個在家裏暫住的客人會承諾不偷銀器 

蝎？」報紙上問道。257 1927年9月，為了挽回局勢，蘇聯人竟然提出建 

議•要簽訂正式的互不侵犯條約——就差結盟了。他們甚至對蘇聯公眾 

説，會給持有沙皇時代債券的法國人支付大筆的補償款。「我們購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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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一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經濟交往的可能性，法國把這種可 

能性賣給了我們」，《真理報》解釋説。2先但一切都無濟於事。拉柯夫斯 

基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於是，他在10月中旬上了自己的小車，返回 

蘇聯。務當他在巴黎的時候，莫斯科對自己的代表是全力支持的，可一 

旦回到國內，馬上就因為托洛茨基主義而將其開除出黨。「法國人把我 

趕出巴黎是因為我在抗議聲明上簽了字，」穿着一件漂亮的西式運動夾 

克的拉柯夫斯基對法國作家皮埃爾•纳維爾(Pierre Naville)解釋説"斯 

大林把我趕出外交人民委員部也是因為我在那份聲明上簽了字。但兩次 

他們都讓我留下了這件夾克-J26° (在回國時，蘇聯外交官需要交出除衣 

服之外所有在國外得到的東西。)漫長的法蘇談判破裂了。法國差點兒 

像英國那樣斷絕外交關係，但並沒有真的這麼做。接任的蘇聯大使會來 

到巴黎，可別説是法蘇條約，就連貸款協議的前景也是黯淡的。

最後的面對而鬥爭

1927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的激烈衝突在10月21至23日的中央委員 

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再次出現了。托洛茨基為了回擊擬議 

中的將他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援引列寧遺囑説， 

「把斯大林調開，此人會把黨引向分裂和滅亡」。斯大林的親信們大聲 

起哄，説他是「騙子」、「叛徒」'「人渣」，當然，還有「革命的掘墓人」。 

托洛茨基伸出一堡手臂，在辱罵聲中繼續讀發言稿，「首先我想就所謂 

的「托洛茨基主義J問題講兩句。」他説，「為了製造「托洛茨基主義J > 

造假工廠開足馬力、晝夜不停地生產。」他還説：「列寧曾提到的粗暴 

和不忠順已不光是個人的品質，這已成了當權派別及其政策和制度的品 

647 質。『•他説的對。當托洛茨基揭謁與反對派「印刷所」有聯繫的那位前 

弗蘭格爾手下的軍官實際上是奧格伯烏特工時，有人大喊「這不在會議 

議程的範圍」。卡岡諾維奇大叫道：I■孟什維克！反革命！」會議主持人

,詩註：《蘇聯歷史擋案U!编〉第10卷，第390-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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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地搖鈴。地有人把用來別住門的一卷經濟统計資料扔向托 

洛茨基；另外一個人潑了一杯水（就像沙皇時代杜馬中的右翼分子普利 

什飢維奇對待立憲派自由主義者米留可夫那樣）。速記員記錄了如下內 

容：I■口哨聲再次響起。混亂越來越嚴重。甚麼也藕不到。會議主持人 

要求安靜。更多的口哨聲。『從台上下來』的叫喊聲。會議主持人宣佈 

休會。托洛茨基同志繼續讀他的發言稿，但一個字也藕不清。參加會 

議的人離開座位，陸續走出大廳。」"3

斯大林做了充分哗備。10月23日，他用他此時慣用的受了委屈的 

口氣開始發言：反對派在對他進行護罵，I■斯大林算得了甚麼，斯大林 

是個小人物。拿列寧來説，誰不知道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在八月 

聯盟期間曾經對列寧進行更無賴的攻訐。」接着他宣讀了托洛茨基1913 

年給卡爾洛•齊赫澤的不光彩的私人信件，其中指責了列寧「同志們， 

請注意字眼，是甚麼樣的字眼！這是托洛茨基寫的，而且寫的是列事。 

連列寧的一隻靴子都不如的托洛茨基，對於偉大的列寧尚且如此放肆地 

菽視，現在他對列寧的許多學生之一的斯大林同志破口大罵，那又有其 

麽奇怪呢!J

明仁斯基在發言中提到反對派的犯罪活動，援引被捕的那位弗蘭格 

爾手下的軍官和黨外知識分子的證詞，內容是關於反對派的非法印刷所 

以及他們同反蘇分子組成的I■集團」，現在斯大林又提到了明仁斯基： 

稱甚麼需要明仁斯基同志做一個關於托洛茨基分子反黨非法印刷所的 

部分I■工作人員』所聯繫的那些白衞分子的報吿呢？第一、為了揭穿反 

對派在他們的反黨傳單上對這個問題所散佈的謊話和誹謗……從明仁 

斯基同志的報吿中可以得出甚麼結論呢？……反對派建立非法印刷所， 

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生聯繫，而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又跟策劃 

軍事陰謀的白衞分子有聯繫。」

斯大林談到了逍囑問題，提醒大家已經對參加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 

宣誼過Ifi囑，而托洛茨基也公開發表過聲明，否認伊斯特曼所謂隱瞞了 

通矚的説法。他讀了一段托洛茨基1925年聲明中的話，並説：「看來是648 

彳艮清楚了吧？寫這篇文章的是托洛茨基。」然後他讀了遣囑中提到季諾 

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那段要命的話，I■看來是很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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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説顷寧在（■遗囑』中斥責托洛茨基為『非布爾什維主義』，而關於加米 

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期間所犯的錯誤，則説這個錯誤不是『隅 

然的J，這的確是事實。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説在政治上決不能信 

任托洛茨基……也決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然後，斯大 

林讀了遗囑中關於他本人的那段內容，I■一點不錯。是的，同志們！我 

對待那些粗暴而陰險地破壞並分裂黨的人是粗暴的。這一點，我過去 

和現在都沒有掩飾過。J斯大林的粗暴是服務於革命事業的。他的粗暴 

是熱忱。至於遺囑中要求的把他調開，「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的中 

央全會第一次會議上就請求中央全會解除我的總書記職務。代表大會 

本身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每一個代表團都討論過這個問題，所有代表 

團，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也在內，都一致責令斯大林留 

在自己的崗位上。我有甚麼辦法呢？從崗位上溜掉嗎？這不合我的性 

格，我從來沒有從任何崗位上溜掉過，也沒有權利溜掉……只要黨貴 

令我，我必定服從。一年以後，我又向全會提出辭職，但是全會又責 

令我留在崗位上。•是的，他們像以往一樣，讓這位忠誠 ' 謙卑的僕 

人留在了崗位上。當斯大林問，就同意許多同志提出的取消季諾維也 

夫和托洛茨基中央委員資格的要求，是不是還沒到批准的時間'在場的 

人們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後來，《真理報》斷章取義地發表了托洛茨基 

的講話•同一天，它也發表了斯大林的講話，包括他讀到的列寧逍囑 

中談到自己的那幾段內容。如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黨的會議上的第一次直接衝突恰好是在四年 

前；1927年10月23日是他們最後一次碰面0第二天'按照窯的規定， 

有人交給托洛茨基一份I■記錄稿」，要他修改或補充，托洛茨基不滿地 

説：I■記錄中沒有顯示……主席團有人向我潑了一杯水……沒有甄示會 

上有人拽着我的胳膊想把我從台上拖走……當我發言的時候，雅羅斯 

拉夫斯基同志把一本統計手冊向我扔過來……使用的手段只能叫做法 

西斯無賴的手段。」芯

•驛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8-160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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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的幾百名人員，從地區黨委書記到軍人和駐外大使，都看到了 

)1次會議的文字記錄。這些官員轉而又要和自己的下屬討論其中的內 

容，因為文字記錄就是要起教育作用的。但是，正在努力讓工人得到649 

溫飽 ' 盡力勸説農民賣糧和竭力維護蘇聯在國外的利益的官員們»會 

怎麼理解這些高層會議的實質呢？誰在管理國家呢？當然，考慮到斯 

大林逐漸強化的互相監視的網絡和極度多疑的氣氛，官員仍不管有其麼 

想法，都必須小心謹慎，以免把想法流露出來。與此同時，全會已按 

照斯大林的授意通過決議，要求「更堅決地向富農進攻」以及「有可能進 

一步向更加嚴密和持久地限制富農和私商過渡」。267由於天氣不好，某 

些地區的莊稼歉收，1926至1927年度的收成要比1925至1926年度少幾 

百萬噸。更糟的是，1927年10月的糧食收購量急劇下滑，不到上年同 

期收購量的一半。農民們在用糧食飼養牲畜和奶牛，兩者的產品可以 

竇岀更高的價錢，不過在戰爭恐慌的氣氛中，他們也在囤積槌食。他 

們手頭有足夠多的錢可以用來交税並等待農產品的價格上漲。如果再 

弄不到糧食，北方城市和紅軍到開春的時候就會挨餓。貿易方面的主 

要刊物在1927年10月預言説，可能需要把配給制的範圍擴大到全部人 

口。瑚

革命十週年：鎮壓的藉口

斯大林曾提出這樣的理論，即反對派的行動證明了內部的分裂和虛 

弱，因此，他們客觀上就成了叛徒，不管願不願意，都是在招惹外來的 

干涉，但現在，又出現了一種險惡的新花樣。1927年11月1日，莫洛 

拈夫在《真理報》上稱反對派對斯大林的「迫害」是為了掩蓋對黨的惡毒 

攻擊。I■用對個人的人身攻擊和指責來加劇鬥爭，」他一本正經地寫道， 

「可以直接誘發針對黨的領導人的恐怖主義的犯罪圖謀。」這可能是第一 

篇指責黨內反對派想要成為刺客的文章。11月5日，莫洛托夫在《真理 

報〉上繼續仿照斯大林的口氣説道，「從反對派的污水坑裏散發出某種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氣味」。湖在布爾什維克的敘事中，左派社會革命 

靄人是搞政變的陰謀分子。

上部5宓W亨



870 斯大林：権力的悖輸

650 同一天，由於臨近革命十週年，斯大林接待了一個由來自多國的外 

國人組成的80人代表團，代表團成員是同情蘇聯的，不料，他們卻向 

他問起了蘇聯秘密警察的權力問題。按照刊登在《真理報》上的話説， 

斯大林認為奧格伯烏「和法阈大革命時期成立的社會保安委員會多少有 

些相似」，並表示外國資產階級是在誹謗蘇聯的秘密警察。他承認「從 

國內情況來看，革命的局勢已十分穩固和不可動搖，沒有國家政治保術 

局也是可以的」，但又説「我們是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着的國家。 

我國革命的國內敵人是世界各國資本家的代理人。資本主義國家是我 

國革命的國內敵人的基地和後方。我們同國內敵人作戰，也就是同世 

界各國的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現在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在這種情 

況下，沒有國家政治保衞局這樣的懲罰機關可以不可以」。據説那些外 

國人都熱烈鼓掌。270>

政治制度明顯收緊。當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想要對莫斯科黨組 

織發表演説時，他們被轟了下來。針對他們的表決經過精心安排，結 

果披説是2,500 ： 1 »271在這樣的背景下，1927年11月7日革命十週年紀 

念日的上午10點，斯大林和領導層的其他人登上列寧墓的頂層，參加 

一年一度的檢閲。红軍部隊和各大工廠的工人按照事先排好的方陣先 

後通過，攝影機轉個不停。莫斯科市中心戒備森嚴，以防反對派在红 

場或附近舉行反對遊行的活動。那天參加遊行的反對派不是很多，而 

且斯大林和奥格伯烏已经安排了便衣特工等人，隨時準備對付反對派的 

旗幟或演説。少數夾在自己單位隊伍中的反對派成員試圆舉起托洛茨 

基和列寧的肖像。在這個大型的公共空間的一角，他們中的一些人用 

即興演説和旗幟（I■打倒富農、耐普曼和官僚分子！」）短暫打斷了紅埸 

的官方活動。但是在奧格伯烏便衣的指引下，治安人員毆打並拘押了 

他們。杰尚不明確有多少遊行的人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非官方 

的報紙，也就無法報道反對派的行動。273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坐着小 

汽車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四處察看，但是在靠近革命廣場的一條小巷，迎

證岐•《斯大林全粉第10卷，第199、201-202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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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他們的是表示反對的口哨聲；有人朝天開槍。政權的治安人員砸燧 

了車窗玻璃。274當天晚上，斯大林預先觀看了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651 

Eisenstein)關於1917年革命的電影《十月》，責令他删去帶有托洛茨基的 

書面 > 並修改對列寧的描寫(「列寧的自由主義現在不合時宜J)。光

在中國，國民黨挑選這個紅色假日襲擊了蘇聯駐上海領事館；一 

個星期後，南京政府與蘇聯斷交。在莫斯科，斯大林利用反對派堂吉 

訶德式的反示威活動迅速採取行動一這一活動讓他得以不甌政權核心 

中其他人的反對，堅持對黨內反對派進行鎮壓。在1927年11月14时 

央委員會和黨的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因新 

動反革命活動而被開除出黨；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等人被逐岀中央 

委員會。"6第二天，朋友們幫助托洛茨基搬出了他在克里姆林宮的住 

處，把他安頓在宮牆外不遠處的格拉諾夫斯基大街，和一位支持者在一 

起。知從11月16日開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等人都被趕 

出了克里姆林宮。很快，這座城堡的大門就對政權之外的人員徹底關 

上了，而且不再允許參觀。”8

當晚，在後半夜，蘇聯外交官阿道夫•越飛開槍自殺。越飛的妻 

子、在《信號報〉編輯部工作的瑪麗亞(Maria Jofife)接到了電話。他因為 

在日本得了多神經炎而臥床不起，之前到奧地利治療過，可最近政治 

局卻拒絕出資讓他到德國就醫；越飛表示可以自費，斯大林仍不放行。 

越飛從1910年起就認識托洛茨基，與他一同在1917年夏天加入布爾什 

维克，而且曾以列寧的名義簽發電報，任命托洛茨基為陸軍人民委員。 

越飛留下了一份十頁的遗書，其中的要點是説，「熱月開始了」；瑪麗 

亞•越飛通過可靠的中間人把遺書交給了托洛茨基。”91■我的死是一名 

戰士的抗議，他陷入如此的境地，無法用別的方式回擊這樣的羞辱，J 

越飛寫道，而且還提到托洛茨基，「你總是正確的，但你也總是在退讓 

……我總是覺得你缺乏列寧主義者不屈不撓的精神，不像他那樣，哪 

怕孤身一人也準備好去堅持自己選擇的道路，創建一個未來的多數派， 

令其道路的正確性在未來得到承認。严

在以前從事地下革命活動時，為鬥爭中失去的同志舉行葬禮曾經是 

一種神聖的儀式，但這次是在他們自己政權的統治下。越飛的葬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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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舉行的。那天是工作日，但參加葬禮的人很多。外交人民委

652 員部的契切林、李維諾夫和加拉罕，以及反對派中的托洛茨基、季諾継 

也夫和拉舍維奇隨着送葬的隊伍一同去了新聖母公墓，那是僅次於克里 

姆林宮宮牆的榮耀之地。「送葬隊伍的成分令人感慨，因為那裏而沒有 

一個工人，」有親歷者回憶説，「聯合反對派沒有得到無產者的支持。俨 

在許多稱頌性的發言中，托洛茨基的發言最後也最短。「鬥爭還在繼 

綃，」他説，I■人人都要堅守自己的崗位。誰也不得離開。」這些話成了 

他在蘇聯的最後一次公開演説。人們圍住托洛茨基，久久地堵住他的 

出口，想把葬禮變成政治示威。但他們被驅散了。&當天晚上，托洛 

茨基接到李可夫的來信，他被解除了最後一項正式行政職務（特許經營 

委員會主席）。调

第二天，李可夫在烏克蘭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言並指責反對 

派使用的「專政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方式」這些説法。「所有這些 

都是對全黨和對斯大林同志惡毒而卑鄙的誹謗」，李可夫説道。他遗説 

在政治局「沒有一個問題是由一個委員單方面決定的」。2鼾他的話既是 

真的也是假的。在斯大林成為總書記的同一天，李可夫進了政治局。 

他是政治局中牢固的多数派的核心成員。但他比幾乎所有人都更廠 

解，很多事情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之外，在老廣場大街、在他克里姆林 

宮的住所' 在他索契的別墅以及在電話裏和奧格伯烏一起事先定下的。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1927年12月2-19日）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是到當時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黨的會議，與 

會代表1,669人（有表決權的代表898人）。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不在 

其中。反對派連一個有表決權的代表都沒有。源開幕式後，斯大林作 

了他擔任總書記以來的第二次政治報吿。剛報出他名字的時候，代表 

們就沸騰了（［雷鳴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烏拉』聲響徹整個會堂」）。 

「同志們，我國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他開始説 

道，I■我國的外部狀況不僅以我國內部力量為轉移，而且以這極資本主 

義包圍的情況、以包圍着我國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為轉移，以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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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力量的強弱、以全世界被厘迫階級力量的強弱、以這些階級的革命 

建勤力量的強弱為轉移。」由此，他對世界的經濟、貿易、國外市埸，653 

以及他所謂的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進行的新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情況作了 

詳細的評估。他得出的結論是，「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危機和日益加 

劇的不穩定狀態的一切徵象已經出現了」，並稱資本主義的穩定［日益 

勤知，反殖民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在「增長」。接着，斯大林分析了蘇 

琳在工農業領域的經濟發展、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國家總體文化水平 

的提高，認為T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現存一切政權中最鞏固的政權（熱 

烈鼓掌）。」次,午飯過後，斯大林回到講台，開始憤怒地指責反對派。 

他總共請了四個小時。

斯大林作報吿的當天（12月3日），加米涅夫遞交了一份有121名反 

對派成員簽名的申訴書，這些成員被列入開除的名單，但表示服從黨的 

决定产斯大林取笑他們，像季諾維也夫以前要求托洛茨基那樣要求： 

「他們必須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地老老實實地放棄自己的反布爾什維主義 

的觀點……他們必須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地老老實實地捕斥他們自己所  

犯的那些已經成為反黨罪行的錯誤•••••.或者是這樣做，或者是叫他們出 

囂。如果他們不肯出去，就把他們趕出去。」會場大亂。瞽討論中，少 

敷有發言機會的反對派成員，比如格里戈里•葉夫多基莫夫和尼古拉• 

穆拉洛夫，遭到無情的嘲笑，然後，他們在離開講台後，又受到言語的 

侮辱。「不能相信黨內的這些騙子，」來自車里雅賓斯克的代表（和那襄 

未來的黨組織負責人）庫茲馬•倫金（Kuzma Ryndin） 長了聲音説，虞 

受夠了這種愚弄，黨和無產階級不會容忍它的……所有那些想要妨礙我 

們工作的人，同他們一起滾出黨去！」菲利普•戈洛曉金説：「如果我們 

對反對派猶豫不決，我們就是在自尋死路。」當加米涅夫説反對派成員 

因為其政治觀點已經被關押起來時，李可夫回答説：「雖然反對派造成 

了這樣的局面，關起來的也只是少数。我想我不能保證在最近的將來， 

開在監獄裏的人不會增加。（代表席上傳來聲音：I■對！ J）JM9

,認註：《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31-277頁。

t潔註：《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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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得到允許，以沒有表決權的代表身份出席大會，不過，他 

説的話雖然和兩年前完全不同——那時候他説斯大林沒有能力把黨统一 

起來一也還是值得記住。「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要在兩條路當中 

选一條，」加米涅夫現在解釋説，不®I有人幾乎在不停地打斷他的講話 

654 並指控他犯了托洛茨基主義、撒謊甚至更嚴重的罪行，「其中的一條路 

是另外組建一個政黨。這條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會對革命造 

成極大的危害。這是政治和階級墮落的道路。對我們來説，這條路是 

禁止的，是我們的整個觀點和列寧的所有教導不能允許的……那就剩 

下第二條路……徹底地和完全地服從黨。我們選擇這條路，是因為我 

們深信，正確的列寧主義的政策會在我們黨內並且憑藉黨，而不是在靄 

外並且反對黨，來取得勝利。」期其實不管怎麼樣，斯大林已經把囂統 

一起來了，加米涅夫的發言就是證明。

在12月7日總结有關自己報吿的討論時，斯大林在講話中得意地表 

示，「關於葉夫多基莫夫和穆拉洛夫兩人的發言，我没有甚麼重要的話 

要講，因為他們的發言沒有提供可講的材料。關於他們的發言只能説一 

句話，耽上天寬恕他們的罪過」。代表們又是大笑，又是鼓掌°他説加 

米涅夫表示投降認輸的發言是騙人的。斯大林稱黨是一個活的機體: 

I■舊的' 腐朽着的東西衰亡下去（鼓掌），新的、成長着的東西生長和發 

展起來（鼓掌）。上上下下都有人衰亡下去，上上下下都有新的人成長起 

來，把事業推向前進……如果現在某些不願意穩後地坐在車子上的首領 

從車子上挥下去，那是沒有甚麼奇怪的。這只會使黨擺脱那些妨害和阻 

礙黨前進的分子。」對於那些「從車子上摔下去」的人，「那麼就讓他們下 

去吧！（熱烈鼓掌多時。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歡呼致敬。）J291,

一項認責反對派的決議立即付諸表決並得到一致通過。接着，該 

死的适囑問題又一次冒了岀來。

早在1926年7月，斯大林就向自己的批評者提出挑戰，要求在下次 

（即現在這次）黨的代表大會上公佈列寧的遺囑。12月9日，奧爾忠尼

-舞註：《斯大林全粉第10卷，第305'320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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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則為此提了一個正式的提案，推翻了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定。 

李可夫建議將已故列寧的口授文件全部公開，而不只是公開被稱作遗囑 

的那一部分，同時建議把遺囑寫進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會議公報。 

李可夫的建議得到一致通過。292但逍囑並沒有出現在發表的會議公報 

中。”3相反，斯大林在大會期間讓人把它印了 13,500彳一9倍於代表 

人數一為單獨的通吿，I■僅限黨員閱覽」。遺囑是怎麼發的，多少人 

看到它，現在還不清楚。294

大會上的很多東西都經過了粉飾。關於「商品荒」和民眾普遍感到憤655 

怒的吿急報吿，當時正經由秘密警察的渠道源源不斷地傳來。「除了景眾 

鬥毆，購買吃穿用品的長隊也成了(中部地區、白俄羅斯、伏爾加河流 

域、南高加索的)日常現象，」奧格伯烏報吿説，「已有過婦女暈倒的情 

況。」歷史的前車之鑒讓警察機關特別關注排隊購買食品的婦女，聽到 

他們埋怨説花了一整天時間才弄到麵粉，説她們的丈夫們正下班回家结 

杲卻找不到任何吃的。295為了安撫工人的情緒，政府宣佈每天工作七小 

時，而這對於迫切需要製造品的農民來説就不太能接受了。據1927年12 

月奧格伯烏的國內情緒報吿，有個農民説:「現在商店裏沒有貨，要是一 

天工作七小時，那商店裏就絕對甚麼都沒有了。」據説有個「富農備， 

「要是農民能設法組織起來並用同一個聲音説，我們不會按照這樣的價格 

把糧食賣給你們，那工人就會守着他們的貨物餓得哇哇叫，然後他們就 

會忘記一天七小時」。296布爾什維克革命看起來越來越像是勝利中的失敗。

斯大林的中國政策的內爆還沒有結束。就在莫斯科的黨代表大會期 

間，1927年12月11日，中共終於在廣州成立了蘇維埃；在國民黨軍隊消 

滅蘇維埃的支持者之前，它存在了60個小時。中共在1927年總共損失了 

大約85%的黨員。「革命不可能在廣州、上海、天津、漢口或任何工業 

最發達的地區發展起來，因為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在那裏的勢力比 

較強大」，蘇聯的中國問題專家 ' 化名帕維爾•米夫(PavelMif)的米哈伊 

爾•福爾圖斯(Mikhail Fortus)認為。他主張撤到遙遠的西北地區，共產 

嚣人可以在那裏積聚力量，然後打擊「帝國主義分子的據點」。互毛澤東 

〜直在強烈主張，建立農村根據地和農民軍隊，而不要試圖奪取城市。 

但是，是蔣介石把作為一種城市運動的共產黨人趕到了農村。同時，據

，賊岫娜顺#宀. Pl七弋&0宜的拿土 *£• 如珏缽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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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格伯烏説，蘇聯農民在聽人讀到報紙上講1927年12月共產黨在中國大 

敗的消息時，以為這説的是莫斯科共產黨的失敗。一廂情颐的想法。298

聯合反對派發生了分裂。12月10日，加米涅夫和葉夫多基莫夫以及 

巴卡也夫（Bakiyev）這兩位季諾維也夫分子再次以書面形式提起申訴，承 

656 諾解散自己的派別，請求恢復黨籍並釋放被捕的反對派成員。2"但是在

同一天，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穆拉洛夫和拉柯夫斯基在宣佈他們同意组建 

第二個政黨行不通的同時，堅持認為自己擁有在這個單一政黨中繼績維 

護反對派觀點的權利。加斯大林決定，不接受季諾維也夫分子的投降。 

他現在不像一開始那樣，只是要求他們閉嘴，而是命令他們公開放棄自 

己的主張，並在那個星期餘下的時間裏老老實實。12月17日，在上一 

次全會上巳經表決通過的將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等人開除黨籍的決定 

得到批准。如兩天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總共23人，聯名向大會 

遞交了一份有損人格的請願書一們甚至沒有獲允進入會堂當面遞交  

—宣佈放棄他們「錯誤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斯大林再次拒絕恢復 

他們的黨籍。攻奧爾忠尼啟則就幾位最引人關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處置 

問題進行了談判，因為那些人想要以某種身份繼續工作，但斯大林很快 

就把他們拆散並在國內流放。"3之前，在1924年中期的政治局，大俄羅 

斯人佔46%，猶太人佔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個當中，一個是波蘭人，一 

個是拉脱維亞人，一個是格魯吉亞人，而現在的政治局，三分之二都是 

俄羅斯人（而且此後一直是俄羅斯人佔多數）。關代表大會上有句話是， 

「摩西帶着猶太人出了埃及，斯大林帶着猶太人岀了中央委員會」。305

代表大會结束的前一天（12月18日），蘇聯秘密警察舉行了成立十 

週年的慶祝活動，騎兵部隊和裝甲車列隊通過紅場，接受第一副主席和 

事實上的首腦亞戈達的檢閲，莫斯科大劇院的慶祝晚會展示了革命的 

「劍與盾」。舞台上擺放着一把由莫斯科迪纳摩工廠的工人製作的金屬 

巨劍，參加儀式的工人要求等到「資產階級的所有殘餘分子都成為過去」 

的時候，再把劍拔出來。那天早晨，《真理報》宣佈，向「所有不堅持無 

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人一機倒把分子、破壞分子、土匪、白衞分子、 

特務，以及昨天的同志而今天成為最可惡的叛徒和敵人的人」開戦。此 

在莫斯科大劇院，伏羅希洛夫和布哈林發表了演説。卡岡諾維奇説I■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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鲫I爭」正在採取新的形式，尤其是經濟上的壓力，説新經濟政策引起 

了對無產階級的階級仇恨。加仍然重病纏身的奧格伯烏負責人維亞切 

斯拉夫•明仁斯基作了簡短的識話。講述秘密警察豐功偉績的照片和 

故事，連續三天登上了各個報紙頭版的顯著位置。「如果説現在有甚麼 

後悔的，」一名資深的契卡人員寫道，I■那不是我們過去對敵人太殛酷 ， 

而是太仁慈。」观參加慶典的人被分別安排在首都的幾家高級飯店，國657 

家大飯店、巴黎大飯店和薩沃伊飯店，亞戈達在每一處都露過面，被吹 

鵬「偉大的契卡人員」。309不僅是他，該組織幾乎所有的高級官員都 

腰得了國家最高獎章紅旗勳章；唯一被漏掉的或許是亞戈達最討厭的阿 

爾圖佐夫，他失去了對反間諜機關的控制權。

斯大林取得了最徹底的勝利，可他還覺得自己受了委屈。12月19 

日，在代表大會剛批准的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他再次提出列 

寧俎囑中要求解除自己總書記職務的問題。他承認黨以前沒有遵照列 

寧的要求或許是有理由的，因為以前有反對派存在。可現在反對派沒 

T。「反對派以前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的失敗，因為它不僅被打垮了， 

而且還被開除出黨了，」斯大林得意地宣稱，「現在，全會用來拒絕我提 

出的解除我總書記職務的請求的那些理由，已不再存在了。再説，我 

阳有列寧的指示，這是不能不考慮的，而且在我看來是必須執行的。J 

组織局工作人員亞歷山大,多加多夫(Alexander Dogadov) tii許是為了讓 

大家免於不得不爭相歌功頌德，就插話建議説，不用討論了，直接對斯 

大林的提議進行表決。伏羅希洛夫當即建議，拒絕斯大林的請求。作 

為政府首腦主持這些會議的李可夫採納了多加多夫的建議。舉手表決 

——娜些是贊成斯大林繼續擔任總書記的？哪些是反對的？表決結果是 

-致贊成，只有一人棄權，姓名不詳。310

李可夫巧妙地壓制了可能爆發的不滿情緒。但接着斯大林又提出 

-個新的建議：「也許中央可以考慮取消總書記制度。在我黨的歷史 

上，有段時期並不存在這個職位。」伏羅希洛夫再次插話。但斯大林筒 

要回筋了黨在其他幾位為中央服務的書記之上設置總書記職位之前的歷 

史，他以這種方式作了回答。「我不知道為甚麼還要保留這項已經過時 

的制度，」他説，「在上面，總書記實際上沒甚麼特殊的權利或特殊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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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而在地方上則花樣百出，在各個省，這項制度在被稱為書記的同志 

當中引發了矛盾，例如在民族中央委員會當中。現在出現了很多總書 

658 記，在地方上擁有特權。我們為甚麼需要這項制度呢？」他要求取消這 

一職位，I•這很容易做，因為黨章中沒有這個規定。」

難题再次落到李可夫頭上。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中央將保留總書 

記職位，它是由列寧設置的，斯大林擔任總書記是所有人投票決定的， 

包括現在被開除黨籍的反對派在內。李可夫聲稱斯大林通過他所做的 

工作，無論是在列寧去世前還是去世後的工作，充分證明了這一任命的 

合理性。此次表決獲得一致通過。就像在剛剛召開的烏克蘭黨的代表 

大會上的講話一樣，李可夫的做法表明，他要麼是超級自信，以為自己 

能夠駕馭得了斯大林；要麼是明白，哪怕是他那樣的大人物，唯一的選 

擇就是討得斯大林的歡心，並且希望萬事大吉。要麼，李可夫或許同 

從前的加米涅夫一樣，沒有看清楚斯大林。加米涅夫當初放過了解除 

斯大林職務的機會。斯大林的威脅現在明顯多了。但這些威脅也是完 

全用政權的詞彙和世界觀一資本主義包圍、無處不在的敵人、警踢' 

無情一裹起來的，而且李可夫同樣擁有這些詞彙和世界觀，他自己 

一邊在安撫富農之外的農民，一複就是一直用它們來對付反對派的。

沒有人強迫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辭職。他一再提出辭職，很 

可能會讓那些當事人感到厭煩。要是不算1923年8月7日給布哈林和季 

諾維也夫的信中私下的暗示一這和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在山洞會議後 

首次警瞥扭扭地透露〈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有關一已知的明確提出 

的辭職共有五次：1924年5月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和剛剛结 

束的時候；1926年8月19日給中央委員會的信；1926年12月27日以中 

央委員會的名義給李可夫的信；再加上現在1927年12月19日的這次。 

在列寧的遺囑問題浮出水面後的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只有一次（黨的第 

十四次代表大會）斯大林沒有提出辭職，然而此事已經演變成圍繞他的 

「無限的權力」問題的激烈爭吵。現在，在黨的第十五次代羨大會後的 

第一次全會上，儘管李可夫堅持保留總書記的職位，斯大森仍然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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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I■同志們，在關於免去我的書記職位的第一次投票中，我沒有投 

票，我忘記投票了，」他插話説，「我請求你們考慮我的反對票。」川

這是不是在表達一種深切的怨恨？是不是在表達他最隠秘的恐懼，659 
赡怕被中央委員會解除職務？是不是在有意考驗政權的核心集團？是 

不是斯大林以這種奇特的方式來品嘗自己獲勝和反對派被開除的滋昧？ 

是不是一個以黨的謙卑卻不可或缺的僕人自居的人擺出假謙虛的姿熊？ 

上而這些都有可能一擁有無上的權力卻感覺受到圍攻，志得意滿卻自 

憐自傷，這就是斯大林權力的悖論。

斯大林得到的職位，其權力之大，或許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無法 

想像，可對他而言，權力也意味着責任，要把國內外的共產主義事業 

推向勝利。1927年沒有戰爭，但是有流言説，那只是因為蘇維埃政權 

暗中作了讓步：交出糧食、黃金、馬匹、港口、煤礦和領土。（有些風 

趣的人猜測説，西方列強之所以還沒有掀翻蘇維埃政權，是為了讓世界 

各地的社會主義者有更多的時間看到他們的妄想是多麼愚蠢。）囂的第 

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工業化的決議，要求一用馬克思主義 

经典作家的話説一生產生產資料，同時，進口蘇聯沒有生產的機械設 

備。M這樣做的資金從哪裏來？秘密警察報吿説，針對蘇聯官員的襲 

擊事件增加，甚至出現了謀殺，而國家收購到的糧食卻在減少«1927 

年12月12日，被稱作奧辛斯基（Osinsky）的左派共產黨人瓦列里安•奥 

博建斯基（Vilerian Obolensky）給李可夫和斯大林寫信，反駁李可夫在代 

表大會報吿中關於糧食收購不存在全面危機、只存在局部危機的説法。 

在中央統計局工作而且對股業十分瞭解的奧辛斯基，稱這一年的糧食收 

購是「徹底失敗的J—驚人之語一「即便是打算提高收購價。這樣的 

提高也已是一種失敗，尤其是因為這有可能進一步造成由於指望糧價龍 

續上漲而不肯賣糧的情況」。奧辛斯基曾經多次（1927年1月' 1927年 

I' 1927年秋）勸説米高揚等高層官員提高收購價並為農民降低工業品 

的價格。I■我認為我們收購量下降（到如今已經下降了一半）的更根本的 

原因一這種下降會演變為深刻的、全面的困難一在於我們生產的發 

展速度和方向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奧辛斯基在信中暗示，對於 

栓食收購工作必須作出重大調整，否則工業化就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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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財政人民委員索柯里尼柯夫再次堅持説，只有發展農業，美國那 

660 樣的工業化速度才有可能實現，而且他認為把農民儒存糧食説成富農對 

抗蘇維埃政權是愚蠢的。他呼額使用經濟槓桿而不是重新徵糧。3,4M 

後，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按照斯大林的吩咐通過了一項「關於農村工 

作」的決議，要求I■利用經濟機關的全部力量、仍舊依靠貧中農群眾來 

繼續向富農展開進攻，並能採取各種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辦法而 

弓I導農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川•這些「新辦法」會帶來甚麼後果，當 

時不清楚。但就在代表大會快要結束，在對有關農村問題的最終決議 

進行表決的時候，出現了一項帶有修正性質的決議：「現在，必須把小 

的個體農莊轉變、合併成大型集體農莊的任務作為黨在農村的根本任 

務。严現在就要搞集體化嗎?據會議記錄記載，在宣讀修正決議時， 

「會場一片喧嘩」；會議主席強調距離大會結束只剩下20分鐘，要求代 

表們繼續坐在座位上。據説這份補充決議獲得一致通過。3,7

辭職遭拒以後，按照官方認定的日期，斯大林在12月21日度過了 

他的48歲生日。火照理説，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應該足以讓觀察家們把 

斯大林看明白了，但他仍舊像幽暗遼闊的西伯利亞森林一樣，讓人捉摸 

不透。就連美國基督教青年會會長傑羅姆•戴維斯那篇關於斯大林生 

平的傑出報道也受到懷疑：斯大林禁止重新發表俄文原文，並在1927 

年12月指示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一名工作人員，試圖讓美聯社不要相信 

戴維斯的採訪，説那是编造的。川不過，這次因為過生日，斯大林的 

高級助手伊萬•托夫斯圖哈重新整理了中央機關集體搜集的斯大林生 

平資料，而且居然獲得他的同意，1927年發表在收錄了約250名革命者 

的《格拉纳特百科辭典〉中，只是要以托夫斯圖哈的名義。這份斯大林 

的資料還出了單行本，首次印數5萬冊。終於有了斯大林的傳記。該傳 

記恭恭敬敬地把他苦難的革命歷程分成幾個階段：發現馬克思、從事地 

下鬥爭、早期的幾次大表大會、流放和其他的政治懲罰。內容一共有 

14頁，用的是大號黑體字。加

譯註，《蘇聯共產寫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编〉（第三分冊）（人民出版社• 

1956），第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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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之行

我們不能像茨岡人那樣過日子•沒有梗食後備…… 66】

——斯大林，中央委貝會全會，1928年7月9时

斯大林是佃很注重思想意識的人。對他來説，思想是最重要的事情。

―拉扎•卡岡诺雜寺2

1928年1月15日，星期天，3斯大林登上一輛戒備森嚴的列車，駛 

往西伯利亞。哪怕目的地是在國內，他也很少岀行，除非是為消除肌 

肉和關節的疼痛到黑海洗硫磺浴。不過，對於西伯利亞，他在1917年 

革命前就十分瞭解。他曾多次被沙皇政權趕到那裏，最近的一次是在 

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斯大林是在與「蚊蟲和無聊」搏鬥的戰線上，就是 

説，他在遙遠的北方，在時而冰凍時而融化的沼澤地帶，作為政治流 

放犯享了幾年清福。但他1928年去的是西伯利亞南部：新西伯利亞和 

西西伯利亞的糧食主產區阿爾泰，還有東西伯利亞的克拉斯諾亞爾斯 

克——就是在那裏，1917年初，沙皇徵兵局拒絕了他，因為他的左腳是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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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狀耻，而且左肘潰爛，無法正常彎曲。現在，11年後，他要作為國 

家的統治者和共產黨的總書記重返那些偏遠地區。在新西伯利亞，在 

和當地要員見面的時候，斯大林要求採取強制措施，解決國家的糧食收 

購危機。他還出人意料地宣佈，立即推進農業集體化勢在必行。幾天 

後，為了和基層官員見面，他從支線前往西伯利亞最富裕的產粗區的行 

政中心巴爾瑙爾。與擁有2,000萬輛汽車的美國相比，蘇聯當時的精車 

662 和卡車大概只有5,500輛，巴爾瑙爾一輛也沒有。斯大林開會時是從終 

點站坐了一輛原始的木製雪橇，而這樣的運輸工具也表明，要在兩個大 

陸上改造農民生活和國家政權有多麼艱巨。

説危機，危機到

掛着蘇維埃招牌的現代俄國，照舊要依賴小麥和黑麥。儘管懷着 

種種現代化夢想，儘管一直在利用憑藉新經濟政策半合法化的市場交 

易休養生息，可到了 1928年，工業才剛剛恢復到1913年沙皇時代的 

水平。4相比之下，英國和德國的工業比1913年增長了 10% ；法國， 

40% ；美國達到驚人的75%。5俄國退步了。與此同時，新經濟政策以 

為，農民不但會願意把自己的I■剩餘產品」一也就是，作為食物或自 

醜酒而消耗的份額之外的糧食——賣給私商（耐普曼分子），而且會願 

意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賣給國家的糧食收購部門。俄國的農業年從7月 

算起，直到來年6月，因此，莊稼收割和國家的糧食收購都是從夏天開 

始。1927年，從7月到12月，蘇維埃國家只收到540萬噸糧食。而該時 

段的目標是770萬噸，由此產生的缺口讓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紅軍， 

在來年春天有挨餓的危險。1927年11月和12月的收贴量加起來只有上 

年同期的一半，尤其令人擔憂。6從遙遠的蘇維埃烏茲別克斯坦也傳來 

令人不安的報吿，那裹的棉農因為缺糧而堅決要求改種可以填飽肚子的 

莊稼，官員們則開始沒收糧食，不管誰種的，一律沒收。7在莫斯科， 

當局承受不了嚴重的騷亂一麵包短缺引發的街頭示威曾經導致沙皇政 

權垮台，糧食匱乏過去也削弱了臨時政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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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考慮得再遠一點，那就更讓人不安了。過去，沙皇俄國為 

英'德兩國供應糧食，1913年的糧食出口一度達到900萬噸左右，但是 

在1927年，只有區區220萬噸，這就少了一大筆可以用來進口機械設備 

和實現工業化的硬通貨。與此同時，斯大林還收到一張報表；報表甄 

示，自沙皇時代以來，收成上市銷售的比例出現大幅下滑，（在收成較 

差的年頭）從26%減少到13%。'農民革命使得過去一些用於商品生產663 

的土地被沒收，現在種的是用來維持基本生存的作物，即便收成提不 

騎，能拿到村子以外的地方出售的糧食也很少。9不錯项中國以及印 

度相比，蘇聯的農業水平要高一些。但蘇聯的競爭對手是英國、法國 

和德國，而它在農具和機器、信貸以及銷售合作社方面雖然有所改善， 

可耕作方式仍然非常落後。全部糧食中有四分之三是人工播種的，近 

一半是靠鎌刀和鈔刀收割的，有五分之二是用鏈式打穀機之類的手動裝 

置打下的。”俄國的農業完全停滯不前，而在各個大國中，機械化正處 

於發展的高潮。怎樣提高糧食的總產量是個很受關注的問題。在新级 

濟政策的刺激下，1925至1926年度的收成達到了最高峰（7,700萬噸）＞ 

過後，1926至1927年度的收成就令人失望了，大約是7,300萬噸，1927 

至1928年度的收成同樣令人失望，官方的估計也是7,300萬噸，但很可 

能不超過7,000萬噸。"對於這些不爭的事實，俄國無論是其麼政府都 

會覺得棘手，但布爾什維克採取的措施無情地削弱了新經濟政策下的準 

市埸次

當時，蘇聯的私人工業已被壓縮到不足總產值的10%，而且這一比 

例废在不斷下滑，但主要的生產者——被組織成巨型托拉斯的國营工廠 

——幾乎沒有動力去降低自身過高的生產成本，甚至也沒有動力去生產 

出適合銷售的產品。1927年關於托拉斯的政令強調要以生產指標而不 

是利潤作為指導原則，結果，業績越差補貼越多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為了提供工業擴張所急需的資金，政權只好多印鈔票；多印鈔票造成通 

貨膨脹，而為了遏制通貨膨脹，又出台了各種笨拙的辦法來控制物價， 

结果，市場運行情況惡化。換句話説，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只會 

使失衡更加嚴重，造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助長採取更多行政措施的傾 

向o'4「如果要在工業化計劃與市場的平衡之間作出選擇，那市場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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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路J，1928年1月，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對 

自己部門的黨組織咆哮道。他承認市場「可能是一股潮流，但共產為人 

袒布爾什維克一向能夠而現在也能夠逆流而上」，因此，他的結論是， 

『雖然存在所有這些市場現象，但黨的意志能夠創造奇蹟……而且現在 

正在創造奇蹟，將來也會創造奇蹟」。”僅僅過了幾個星期，古比雲夫 

就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宣佈，「國家的意志已經粉碎了 

664 〔市場）危機」。*如此大言不慚，不經意間暴露出國家糧食收購量的念 

劇下滑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身造成的。

有些農民不肯賣糧是因為擔心再次發生饑荒，但專家們大多認為， 

市面上糧食減少是因為農民的人均產量較低而人均消費較高，尤其是因 

為在糧食（低價）與農民所需要的製造品（高價）之間存在巨大的價格差 

——按照托洛茨基的比喻，就是有名的「剪刀差」，刀片張開的剪刀。“ 

要是大幅提高糧食的收購價並嚴格限制貨幣的投放量，就會把張開的剪 

刀合上，但要是採取前一種措施，賣給工人的麵包的價格就要提高，同 

時還會損害工業化（國內糧食的收購價高了，出口獲得的收入就少了）； 

要是採取後一種措施，則必須相應地減少工業擴張的規模。睥斯大林不 

颠再在政治上對農民作出此類的譲步，因為如果那樣做，政權仍會陷入 

同樣的境地。於是，政治局就在1927年想岀了另外一個辦法，要求大 

幅降低製造品的價格——斯大林把此舉説成是I■把漲價的幅度降下來， 

減少漲價，不惜代價打破合作社和其他貿易機關的阻撓」。"在逮沒有 

採取上述做法的那幾年，還存在有待恢復、尚未利用的工業產能，但现 

在，即便處在較高的價格水平，需求也因為有限的供給而一直得不到 

滿足，價格降低後一居然是在夏季工人度假、生產照例受到影響的時 

候——商店裏貨物供給不足的趨勢更加嚴重。2°「有些地區的農民，J在 

1927年12月的國內政治情緒調查中，秘密警察報吿説，I■天天到合作柱 

問貨物到了沒有」。,誠然，為了給糧食產區生產製造品，莫斯科地區 

的各個紡織廠在1928年的整個1月就連星期六也在開工，但商品荒依然 

在繼續。22

戰爭即將來臨的傳聞也是農民不颠賣糧的原因之一；西伯利亞黨组 

織要求停止I■報刊上愚蠢的鼓動」，不要講外敵即將入侵。23最嚴重的問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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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於寫的官員人心渙散。從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週年開始， 

先是沒完沒了的飲酒慶祝，然後是選舉參加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代 

表，再然後，12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召開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當 

框的沒有誰操心收購糧食的事情，」一個以記者身份為掩護的德國間諜 

在談到西伯利亞農村的官員時寫道，I■所有當權的黨的窺尊都在莫斯科665 

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參加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活動，參加蘇維埃的會議 

等活動，而黨的基層領導、青年組織和農村通訊員，頭腦裏只有革命十 

禮年。」"但代表大會一結朿，政治局就召開特別會議，專門討論糧食 

收購問題。25《真理報》也開始吹風。突然間，就像倫敦《泰晤士報〉駐 

莫斯科記者説的（1928年1月3日），公眾開始討論起了「讓農民把II食 

交出來的最嚴厲的措施」。

斯大林有兩種途徑可以加大壓力。一是秘密警察，他們獲得了在 

司法渠道之外生殺予奪的特權。1月4日，奧格伯烏副局長亞戈達指示 

各地區秘密警察的下屬機構，「立即逮捕最大的私人糧食貿易商……調 

査工作要迅速，要有説服力。案件要移交給各特別委員會。立即報吿 

由此對市場埴成的影響」。跪斯大林要求秘密警察儘量減少公開插手（「停 

止發表關於我們在糧食收購中採取的行動的公報」，1928年1月，奧格 

伯烏局長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這樣指示烏克蘭奧格伯烏首腦弗謝 

沃羅德•巴利茨基（Vsevolod Balytsky〕）。”另一種途徑涉及囂的機關： 

從12月14日開始（黨代表大會期間），一個月之內給所有主要的囂组缓 

連發四則措辭嚴厲的秘密通吿。”通吿把農村地區匯出捐税的截止日期 

縱1928年4月1日）提前到1928年2月15日，匯出保險費的截止日期 

（從1928年的1月31日）提前到1月15日，當局強迫農民在群眾大會上 

通過這兩項變更。”但農民用出售肉類、牛奶或獣皮所得的現金交税 ， 

因爲那些商品的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而且因為供不應求，價格較高。 

橫食容易保存，他們就留着。’°秘密警察關於國內形勢的報吿警吿，「富 

農加強了鼓動」一就是説，農民中間有議論説，熬到春天估計就能賣 

個好價錢。3’

想到要是糧食供應不上，開春就會發生饑荒和城市騷亂顷且因為 

没有糧食出口還會損害工業化，政治局委員們就謹慎地同意了斯大林



886 斯大林：權力的嘴

堅持採取的「非常措施」。他在1928年1月6日下發的第三則黨內秘密纖 

吿中承認，「雖然中央兩次明確指示加強糧食收購工作，但迄今為此 

然毫無進展」。他還宣佈成立中央委員會的糧食工作小組，由他親自負 

責，這不僅給了他事實上的權威，也給了他法理上的權威，去落能 

666 認為勢在必行的非常措施。有了這種額外的權威，斯大林便把奥格伯 

烏用來打擊私商的反投機倒把的法律，即刑法第107條的適用施圍，膺 

大到「不肯出售商品」的種糧農民。父僅僅因為不肯出售私人種植的& 

食就要受到三年監禁的處罰，而且財產還要充公。在烏克蘭和北高加 

索，公開宣傳的逮捕有數百起，同時還有報道公佈説發現了很多圉積J 

槌食的倉庫。"在這些地方，斯大林依靠的是幾個信得過的副手，比如 

烏克蘭黨組織負責人卡岡諾維奇和他的另一個門徒安德烈•安德醐 

夫，他剛被任命為遼闊的北高加索地區黨組織負責人。但就連他們也 

需要他施1（1928年1月，初來乍到的安德烈耶夫寫信給妻子説：熾真 

的，現在我必須下令制止狂熱分子」。這並不是斯大林的意思）。"新大 

林派米高揚到北高加索，但加上烏克蘭，這兩個地區收到的糧食逸觥 

於它們在全國的商品糧中通常佔到的三分之二的份額，所以斯大林就把 

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看作他所謂的 I■最後的後備」。1月9日，政治局决定 

把他的兩位高級別同事派出去：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被派到觥 

爾，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被派到西伯利亞。可是在1月12日，贓 

奧爾忠尼啟則病了，結果行程取消。”第二天，斯大林召見了農業、供 

應以及貿易方面的官員。"他決定親自去西伯利亞。”

1928年1月，斯大林不是唯一在忙碌的人。在一起令人殺驚的事 

件中，老廣場大街那個最隱秘的地方的一名前高級助手飽里斯•巴扌L 

諾夫趁邊境守衞還在歡度新年的時候出逃國外（1月1日），成為蘇麝第 

一位叛逃的重要人物。巴扎諾夫此前由於未能歸逮所借的進口盟育叢 

備，已被調出老廣場大街；後來，他又和兩個情婦都有了私生子成 

把其中一個説成是「妻子」，用公款帶到國外。他考慮過偷渡到羅馬尼 

亞 ' 芬蘭或波蘭，後來設法把自己調到土庫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那虱 

距離比較容易通過的伊朗裡境只有幾英里。年僅27歲的巴扎諾夫為了 

證明自己的誠意，還帶上了政治局的秘密文件。他在越境時是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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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外國情報機關的幫助，尚不清楚，但證據顯示，他剛進入波斯，就有 

人幫助他翻山越嶺去了印度，又從那裏坐船去了馬賽。只是他的情婦 

被抛下了，她在準備獨自越過蘇伊邊境時被抓次巴扎諾夫十幾歲的時 

候就在自己的家鄉烏克蘭入了黨，22歲時竟然一下子進了組織局。他667 

的扳逃令人難堪一時這事是瞞着蘇聯公眾的，但表明對於光明未來 

的夢想，不僅是這一體制的力量源泉，也是其主要弱點：人民會因為 

自己早先的幻想而變得十分憤怒。從1月2日開始，被稱為阿加別科夫 

(Agabekov)的亞美尼亞人、蘇聯情報機關東方處處長格奧爾吉•阿魯季 

諾夫(GeorgyArutyunov)就領導了一個境外追捕小組(直到阿加別科夫 

自己也叛逃了)。39巴扎諾夫後來受到法國情報機關的反覆盤問，涉及 

範圍很廣，他為此寫了幾百頁的材料，揭發蘇聯為了削弱西方列強而秘 

密策劃的各種陰謀以及斯大林政權的內幕。例如，他吿訴法國人，斯 

大林「極其狡猾，非常善於掩飾自己，尤其是非常狠毒」。"不久，巴扎 

諾夫便在法國發表了一篇揭露文章，文中認為斯大林［■在沉默上的天賦 

很髙，就此而言，在一個人人都説得很多的國家是獨一無二的」。*

巴扎諾夫關於斯大林的説法基本上都是錯誤的，比如他説這位蘇 

聯領導人I■甚麼也不讀，甚麼也不感興趣」，説他「只有一種愛好，絕對 

的 ' 貪得無厭的愛好，那就是追逐權力」。”斯大林是為革命和俄羅斯 

國家的權力而生的，這也是促使他重返西伯利亞的原因所在。借助於 

電報、電話、報紙、電台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在當時的權力已經遠 

連超出了老廣場大街的範圍，但這些手段的影響尚未深入到農村。那 

種權力也沒有延伸到國外。蘇聯拒絕放棄支持國外的工人運動和民族 

解放運動，拒絕放棄讓革命走向國際化，從而使得列寧主義的對外關 

係一與敵人打交道一的核心思想，變成了一種説甚麼就來甚麼的預 

言，但是，如何從資本主義列強那裏得到先進的工業技術，這在當時仍 

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難題。令蘇聯的立場更加糾結的是，1927至1928年 

全球小麥市場的價格大幅下挫，這種不景氣的狀況也影響到蘇聯的其他 

出口商品(木材、石油和糖)。同時，雪上加霜的是，國外的關税遗在 

不斷上漲。43無情的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給所有的初級產品生產者造成的 

困境在於：蘇聯要得到購買機器所需的硬通貨，就要虧本出售自己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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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另外，蘇聯人雖然從奧地利政府和德國政府那裏得到了一些短弟 

和中期貸款，可以購買設備和填補貿易赤字，但他們沒能從巴黎、觞 

甚至柏林那裏獲得長期的資金支持。為了生存，蘇維埃政框竟然要匍 

668 匐在國際資產階級面前而不是依靠國際無產階級，這一事實是斯大林無 

法接受的。就像農民拒絶賣糧一樣，為了扼殺紅色政權，外國資本家 

至少會拒絕出售先進的技術。

斯大林活在奧格伯烏陰鬱的國內政治情緒報吿中。他是按照自己 

的世界觀去理解那些報吿的。其中有很多偷聽到的反政府言論，還有 

些內容會讓人聯想到蘇聯處於敵對勢力的包圍中，而且國內也到處都 

是敵人。"蘇聯的邊疆地區是可疑的：警方的報吿寫道，在烏克闌、北 

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白俄羅斯以及遠東，「一旦外部形勢變得複雜，我 

們當中有些人就會成為國外反革命勢力的依靠對象」。妬沙皇時代的工 

業專家和軍事專家是可疑的：「蘇維埃政權的垮台是必然的，因為館 

制度的根基不牢」，據為警方提供消息的人吿知，在紅軍軍需管理局工 

作、貴族岀身並在沙皇時代擔任過空軍少將參謀長的尼古拉•普涅夫 

斯基(Nikolai Pnevsky)在談到英俄斷交時説。他還認為，「這種破裂是敢 

爭的序幕，而戰爭會把布爾什維主義徹底消滅掉，因為蘇聯的軍事技而 

水平低下，同時，戰爭會造成國內政治經濟的困難」。"農扌提可疑的： 

1我曾經和許多農民交談過，因此我可以坦率地説，萬一和外國發生街 

突，相當一部分農民都不會充滿熱情地保術蘇維埃政權，據説軍隊也有 

這種情況」，米哈伊爾•加里寧裝作老農民的樣子吿訴政治局。"館 

的流亡者報刊刊登了被泄露出去的情報，談到蘇維埃政權內部的秘密H 

作方式。術對斯大林來説，他的核心圈子也變得可疑了。他沒有徵求他 

們的意見，只憑模糊的想法就在1928年開始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席博。

驚天動地的講話

斯大林要來了。西伯利亞黨組織負責人謝爾蓋•瑟爾釆夫迅速行 

動起來，閃電般地視察了西酉伯利亞的糧食主產區一巴爾瑙爾 ' 比斯 

克 ' 魯布佐夫斯克一以確保官員們做好接待總書記的準備。”瑟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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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在斯大林的莫斯科核心機關幹過多年，他在那裹受到過密謀大師班 

的培訓。兩年前，當斯大林把西伯利亞交給他的時候（取代了季諾維也669 

夫的支持者米哈伊爾•拉舍維奇），他才33歲。1928年1月17日，就在 

斯大林抵達前的幾個小時，瑟爾采夫指示西伯利亞黨組織通過了一項 

具鹽的計劃，落實中央的指示，使用第107條打擊「囤積」糧食的人： 

西伯利亞秘密警察逮捕富農分子的指標是，當地每個生產糧食的地區都 

要逮捕四至十名，罪名是「持有大量的糧食儲備，利用食物短映進行投 

機倒把，哄抬物價」。「立即行動！」西伯利亞奧格伯烏首腦扎科夫斯基 

命令道。切1月18日，斯大林與他龐大的助手隊伍，還有他提前派來的 

官員，一起出現在代表黨的地方局和當地糧食收購人員的大約60名西 

伯利亞高級官員面前。”他對他們説西伯利亞取得了大豐收，因此要拿 

出一百多萬噸的糧食運往中部，這樣一來，給西伯利亞自己留下的只有 

40萬噸。勿他還要求他們把各縣負責落實的具體人選定下來，並確保鐵 

路運輸的通暢一不得有任何藉口。"不出所料，斯大林要求把第107 

條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大到任何拒絕出售存糧的人。瑟爾釆夫表示， 

西伯利亞已經（從前一天開始）開展了打擊囤糧的行動。*斯大林對此 

非常滿意，但為了表現得溫和一點，他把落實該措施的工作從政治警察 

那裏移交給檢察機關，由檢察機關在當地報刊上解釋政策，並瘻照相關 

法律｛vzakonnomporiadke），準備採用簡化過的程序公開審判富農，好讓 

其他農民岀售糧食。56

在列車漫長的旅途中 > 斯大林閲讀了助手們搜集的西伯利亞黨組織 

近幾年出版的一大堆關於當地農村的小冊子和其他資料。'在中途停靠 

的城市，他讓人找來新出版的報紙，並強調有些報紙，比如斯維爾德洛 

夫斯克出版的《烏拉爾工人報》，對糧食收購工作I■隻字未提」；後來他在 

秋明發現，當地的《紅旗報》刊登了大量有關糧食收購工作的內容，不 

過説的都是烏克蘭。奧格伯烏後來在1928年1月的政治情绪報吿中， 

在談到西伯利亞的時候講了許多所謂的富農「鼓動」（「你們想要像1920 

年那樣，搶走大夥的糧食，但你們不會得逞，牛我們會賣掉一頭兩頭， 

但糧食我們不會給」）。這份全面的報吿還附了一些反蘇維埃的傳單。免 

在新西伯利亞，斯大林仔細閲讀了《蘇維埃西伯利亞報》在1月份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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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報紙，結果發現這份當地最大的報紙，只是在最近才開始關注检食 

670 收購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西伯利亞黨組織「沒有執行階級路線」。59 

不過，由於瑟爾采夫事先迅速採取的措施，斯大林在離開時似乎對1月 

18日新西伯利亞的會議印象不錯。6°在給留在後方老廣場大街幫着看家 

的中央委員會書記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他擔任過西伯利亞黨組織負 

責人）的密碼電報中（1月19日上午8時），斯大林寫道：「對於此次會議 

的主要印象是：糧食收購開展得太晚了 ；很難把失去的奪回來；要奪回 

來，只有依靠強大的壓力和領導技巧；工作人員都在準備靠踏實工作來 

挽回局面。哄

是不是一廂情願?斯大林發了一些威脅性的秘密通吿»政策上也作 

了調整（擴大了懲罰性的第107條的適用範圍），而且還親自出馬（「強 

大的壓力」），可是给城市和軍隊的糧食會滾滾而來嗎？麻煩的跡象已 

經顯露出來：新西伯利亞會議的與會者之一、新上任的蘇聯農業銀行西 

伯利亞支行行長謝爾蓋•査古明尼（Sergei Zagumyonny）居然敢質疑斯大 

林的權威。查古明尼的口頭反對並不是那天唯一的反對聲音；西伯利 

亞消費合作聯社主席要求採取巧妙的鼓動，而不是强制。"但是在第二 

天（1月19日），查古明尼覺得還是以書面的形式向斯大林以及瑟爾釆夫 

詳細説明自己的反對意見比較合適。他認為如果富農只因為拒絕出售 

自己的存糧就被抓起來，那中農和貧農就會以為新經濟政策結束了，國 

家收到的糧食就會更少，這就違背了政策的初衷。「我不想做預言家J， 

在預言災難之前，查古明尼寫道。他甚至認為自己比包括斯大林在內 

的上級更瞭解情況：「我對農村非常熟悉，一方面是因為在農村長大， 

另一方面是因為最近收到了我父親 個貧農的幾封來信。」包斯大林 

拿起鉛筆，在信中的幾段話下面劃了線，或者添上一些帶有嘲諷的批語 

（「哈哈」）。現在IS不清楚，斯大林當時有沒有充分地意識到，查古明 

尼的想法其實也是與會的或沒有與會的其他官員共同的想法，但是在1 

月20日，斯大林決定在更小的範圍內再次對黨的西伯利亞局發表講話.

斯大林先是對透露査古明尼一他沒有獲邀參加這次會議——私 

人信件的存在及其內容表示歉意，接着他強調説：「前天我建議的那 

些措施會打擊壟斷市場的富農，那樣就不會出現漫天要價了。而且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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蹌明白，價格不會再漲了，必須把糧食拿去賣了，要不然會進監獄 671 

……査古明尼同志説這樣做的結果會讓收購的糧食減少。怎麼會那樣 

呢？撕大林所理解的「市場」，不是指供給與需求，而是指國家能夠把 

殷民生產的東西弄到手。斯大林説，在烏克蘭，「他們打碎了投機倒把 

分子的腦袋，然後市場就恢復健康了」。&他説自己並不是想要取消新 

經濟政策，但是又提醒在場的人説，I■我們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社 

會主義國家，它允許新經濟政策，同時還為國家保留了最終的決定權， 

所以我們要採取的做法是正確的」。他還説，「用武力論證和用經濟手段 

請證同樣重要，有時武力甚至更重要，比如説在市場〔糧食收購）遭到 

破壞而且他們想把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轉到資本主義軌道上的時候，而 

我們不會這樣」。不久，為了進一步反駁查古明尼所説的中農甚至貧股 

會站在受到打擊的富農一选的觀點，斯大林和黨的西伯利亞局規定，從 

公審中沒收的富農糧食中抽出25%分給貧農和「力量單薄的」中農，從 

耐E他們和黨的糧食收購運動結合起來。65查古明尼的反對讓政策變本 

加厲，但起到的積極作用也許更多。通常不會輕易讓人知道自己底牌 

的斯大林，暴露了內心深處的想法。W

斯大林突然直截了當地對西伯利亞的官員們説，蘇聯的農業發展 

走進了死胡同。他講到了貴族階級是如何在革命中被剝奪的，他們的 

大莊園是如何被分掉的，但大多是分給了小農戶，不能做到專業化， 

E麼都種一點，比如糧食和向日葵，也會養幾頭牛。他認為「這種混 

合經濟，小農戶的混合經濟，對於一個大國來説是一種不幸」，是一個 

巨大的難題，因為如果説在革命前就有大約1,500萬個體的農民業主 

{tdinolichniki}，那現在這個數字已經達到2,500萬。他們基本上不懂得 

如何使用機器、科學知識或化肥。67「富農的力量是從哪裏來的？」斯大 

林問道，I■不是因為他生來就強大，不是那麼回事，而是因為他的耕作 

方式是大規模的。」規模大，富農就可以利用機器和現代的方法。「我們 

能像富農那樣，按照個體農莊的形式，沿着匈牙利、東普魯士和美國等 

地的大規模農莊和大莊園的道路發展農業嗎？」斯大林問道，「不，我 

仍不能。我們是一個蘇維埃國家，我們要培植集體經濟，而且不單單 

是在工業領域，還包3舌農業領域。我們需要走那條道路。」而且，斯大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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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解釋説，即便蘇維埃政權想要沿着個體業主的大規模富農農莊的道路 

發展，也行不通，因為I■整個蘇維埃制度，我們所有的法律，我們所有 

的財政措施，所有為農村提供農業設備的措施，現有的一切都是朝着限 

制個體業主的大規模農業的方向發展的。」蘇維埃制度「在所有方而都 

翦除了富農，結果我們的農業現在陷入了死胡同」。耍走出死胡同，他 

的結論是，「只剩下發展集體類型的大規模農莊這條路」。準確地説，就 

是集體農莊，不是小農們採用的合作社：「把農戶的小微農莊聯合成大 

集體農莊（kolkhozy）……對我們來説是唯一的道路。」曲

唯一的道路一斯大林不是一個喜歡信口開河的人。在1920年代 

的大部分時間襄，新經濟政策在共產黨內部先後遭到左派反對派和聯合 

反對派的猛烈抨擊。面對左派的抨擊，斯大林為了維護新經濟政策而 

鬥爭過。的但這些問題不只是在黨的正式會議上一直在討論。許多個夜 

晚，當斯大林派在下班後到克里姆林宮碰頭的時候——斯大林、莫洛托 

夫 '奧爾忠尼啟則等人沿着伊利英卡街從老成場大街過來，伏羅希洛夫 

沿看茲納缅卡街過來一也們就會到某個人在克里姆林宮的家裹集中 ， 

經常是伏羅希洛夫家（那是最氣派的），有時也到斯大林家，並在那裏 

反覆討論停滯不前的收成和實現農業現代化所急需的措施，敵人多而盟 

友少，軍隊缺少現代化武器等問題。斯大林派的幾個強硬人物指里他 

想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新經濟政策的困境不僅在於工業增長率似 

乎太低，讓人懷疑這一政策究竟要實行多長時間才能讓蘇聯成為一個真 

正的工業國；也不僅在於蘇聯的農業技術水平落後，土地被分成很多小 

塊，收成不夠用來岀口，以換取包括農用機器在內的機器進口所必需的 

資釘甚至也不僅在於政權對糧食供應和農村的控制力不夠，鶴憑農民 

為所欲為。所有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新經濟政策的困境根本上在於 

意識形熊：實行新經濟政策七年了，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瘻遙遙無 

期。在這個發生了打着社會主義或反資本主義旗號的革命的國家，新 

經濟政策其實就是勉強被容忍的資本主義。

673 斯大林究竟是在何時得岀結論，認為現在到了推動股村走上社會

主義道路的時候了，目前逮不清楚。加里寧後來在回憶時把政治局 

1927年成立的、由莫洛托夫領導的集體股莊委員會稱為「思想上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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釦。”但在去西伯利亞之前不久，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代表會議上 

幻1927年11月23日），「實行同多數農民鬧翻的政策也就是在農村中 

觥內戰，阻礙我們以農民生產的原料（棉花、甜菜 '亞麻、皮革 '羊 

毛等等）供應我國工業，打亂工人階級的農產品供應，破壞我國工業的 

艱本身。卩•實際上，斯大林在新西伯利亞的講話是在反對他自己。 

有這種看法的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莫斯科黨組織的高級官員、人稱 

卡爾,鮑曼（Karl Bauman）的拉脱維亞人卡爾利斯•包馬尼斯（Kirlis 

Baumanis，生於1892年）在莫斯科省組織的同一次會議上（11月27日） 

也强調汀不可能有兩種社會主義，一種是農村的，一種是城市的」。72 

不過，當時這還沒有被當作官方的政策。不錯，在1927年12月黨的第 

十五次代表大會臨近結束的時候，開除托洛茨基 '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 

夫等左派黨籍的決議甚至墨跡未乾，但一項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還 

是得到了意味深長的修正：把建立大規模集體農莊確立為黨在農村的基 

本任務。這項在斯大林的倡議下通過的決議説得很籠統，也沒有時間 

表。對於該決議的重要性，別説是全國，就連黨內可能也有很多人沒 

有太在意。在12月14日至1月14日斯大林以中央名義給所有地方黨組 

虾發的關於糧食收購工作的四則危言聳聽的通吿中，也沒有提到大規 

模集體農莊，而最後一則通吿是在他去西伯利亞的前一天才下發的。73 

莫浴托夫和斯大林兩人的辦公室挨在一起，共用一間會議室，最常與總 

書記見面和交談的就是他，但莫洛托夫給中央的長篇報吿（1928年1月 

25 B）講的都是自己到烏拉爾以及在那之前到烏克蘭監督糧食收購的情 

*，對強制推行全盤集體化隻字未提o74而即便是在西伯利亞，斯大林 

1月20日那天的講話也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就連他的西伯利亞之行本身 

也是保密的，蘇聯的任何報紙都沒有提及此事。”但未經公開發表的西 

伯利亞講話仍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譯註：此處按作者的引文譯出，中文版《斯大林全集〉中的相關內容是：「實行同多數農民 

闌SE的政策也就是在農村中掀起內戰，阻礙我們以農民生產的原料（棉花•甜菜 '亞麻' 

皮革.羊毛等等）供應我國工業，打亂工人階级的農產品供應，摧毀我國軽工業的基礎， 

破県我國的整個建設工作，破壞我們整個國家工業化的計創。J （第10卷，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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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18年前的1910年8月，沙皇時代最偉大的官員彼得•斯花 

雷平曾在西西伯利亞草原來回奔波，有時要從鐵路終點或者有河流的 

674 地方騎馬走500英里’去見農民，而農民也會熱烈地歡迎他。”斯托胃 

平寫信給妻子説：「至少我看到了也學到了無法從文件中験解到的東 

西。卩為了消除他所理解的農民騷亂的根源，這位沙皇的總理鼓勵農 

民脱離村社，把土地合併成彼此相連的農莊，把這些較大的土地轉變 

成私人財產。他大膽地改革，目的只為了對俄羅斯實行全盤改造。不 

過，與歐俄不同，西伯利亞沒有村社，但是，由於（1910年6月14曄 

出的）把宅地私有化的範圍擴大到西伯利亞的法律未獲通過，斯托雷平 

擔心他在同一時期鼓勵農民移民到西伯利亞開鬧地的計劃，到頭來會把 

村社制度也移植到那裏。78他還擔心在西伯利亞農民身上發現的强烈的 

平等主義精神會抵消自己想要灌輸的個人主義的、然而也是威權一君 

主主義的價值觀。”在公開發表的視察報吿中，斯托雷平建議，西伯利 

亞地區的土地私有權不但應該在事實上，還應該在法律上得到保護。 

他還強調，西伯利亞需要的不只是小規模農業（那是當時盛行的），遗 

包括「私人佔有更多的土地」。80不過，等到報吿發表的時候，斯托雷平 

已死，他在基輔歌劇院遭人暗殺。

斯大林並沒有打算去斯拉夫哥羅德附近的阿爾泰西北部地區，斯托 

雷平曾在那裏受到在露天場合的數千名農民的歡迎，1912年，他#遗 

在那裏為他立了一座石頭的方尖碑。81斯大林是不會看到那座碑的，它 

已经在1918年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中被拆掉了，斯托雷平為了合㈱ 

莊所採取的大部分做法也被推翻了，土地被分割成條狀，村社的力量得 

到了加强。”但是在新經濟政策下，斯托雷平的自耕農又出現了強雉 

埃政權支持向合併農莊的轉變，多片土地輪作可以提高效率，不過，它 

不支持把合併的農莊變成合法的私有財產。但是，承擔整個蘇聯土地 

重組工作的只有11,500名土地測量人員和其他技術人員，這不禁令人 

想到，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缺乏人手才阻礙了斯托雷平改革的步伐卩 

編註：約80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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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片土地合併起來的農莊，1922年所佔的耕地不足2%，到1925年是 

15%，而到1927年則有25%左右。貼可即便進行了合併，多半也沒有 

實現機械化，而且不斷有人反映，富裕農民因為有能力脂賂當地的官 

員，幹的都是對自己有好處的工作。別説是像斯托雷平那樣見到成群 

结隊的農民了，在西伯利亞，現在還説不好斯大林有沒有見過真正的農675 

民。85可以確定的是，斯大林雖然瞧不上斯托雷平，可現在也遇到了他 

幽過的挑戰一農村是俄國命運的關鍵，農民被假定為反對現有政權 

的一大政治難題。但斯大林準備推行全然相反的政策：消滅個鹽自耕 

農，建立集體勞動、集體所有的農莊。

有些學術爭論認為當時不存在對蘇聯的歐洲部分實行集體化的［計 

釦 > 這是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86不可能存在任何計劃，這是因為要 

真的實現近乎徹底的集體化，在當時其實是不可想像的。要在佔地球 

面積六分之一的地方進行集體化？怎樣進行？用甚麼辦法？就連極左 

的托洛茨基在幾年前的一次講話中也説，農業「向集體化的過渡J是］一 

兩代人」的事情，「在比較近的階段，我們必須重視小農的個體農業的 

巨大意義」。87到1928年為止，農民們仍然沒有自旗加入集H農莊。商 

貿合作社吸收了約55%的農戶，而生產合作社卻很少。集體殷莊在總 

敷中所佔的比例不到1%，平均只吸收15到16戶農民，而且每個集體農 

莊只有8匹馬和8到10頭牛一經濟規模很小。關與此同時，從行政管 

理上來看，政權在農村只有最低限度的存在：在省會之外，紅旗、標 

語以及新秩序的各種象徵物都沒有了蹤影，忠誠的工作人員也少得可 

憐。根據1922年的黨員統計數據，農民中的黨員比例只有0.13% ；到了 

1928年，這一比例翻了一番，但仍然只佔農村居民的0.25%，1.2億農 

村人口中只有30萬黨員。的西伯利亞4,009個村級蘇維埃甚至只有1331 

雌小組（而且遠不是説每個村子都能有一個正常運轉的蘇維埃）。"此 

外，虞小組」裏面都有些甚麼人，當時也不清楚：西西伯利亞的一個 

東正教教會蘇維埃公開指責當地的黨小組玩牌、追逐名利；還有一個農 

村嚣小組被人發現在搞降神會，想和馬克思的亡靈交流。91這些為了收 

到最低限度的糧食已經被弄得焦頭爛額的幹部，能夠迫使1.2億農村居 

民加入集體農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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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高層，斯大林的全盤集體化計劃就能通過嗎？他要説服的 

676石但有政治局中支持新經濟政策的對手，比如布哈林、托姆斯基和轲 

夫，甚至還有他自己那一派的親信，因為他們對這樣的計劃仍然覺得不 

太有把握。當時，斯大林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去實現以及由誰去育現全盤 

集體化。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還會有「計劃」嗎？不過，斯大林同馳 

已經得出結論一就像他在新西伯利亞的講話所證明的一不可能做到  

的事情也必須做到。在他看來，政權已經陷入到某種比剪刀差逮要精隹 

得多的境地：具有階級基礎的惡性循環。布爾什維克迫切需要農民生產 

出更多的糧食，但農民打下的糧食越多，他們就越是變成階級敵人，也 

就是説，髪成富農。換言之，只有農民貧窮了，不實行集體化的農村在 

政治上才沒有威脅，但要是農民貧窮了，他們生產的糧食就不夠養活北 

方的城市和紅軍，不夠出口。忽視了斯大林集體化中的馬克思主義贓 

的那些學者，和那些要麼大談沒有「計劃」、耍麼認為集體化「必要描 

學者一樣，最终都是錯的，其原因就在這裏。”斯大林當時已經把翳 

形態的一個一個小點聯綴成了一幅完整的、具有階級基礎的選輯圖景。 

當然，一切都會是即興之作。但斯大林不會即興實行法治和建立憲政枚 

序，不會即興賦予農民自由，不會即興限制警察機關的權力。他的即興 

之作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制推行大規模集體農莊，沒有私有財產。我們 

不但要明白斯大林為甚麼要這樣做，還要明白他是怎麼做的。

放逐左派，走向左倾

斯大林是1928年1月15日出發的，而托洛茨基也差不多同時被程 

出了莫斯科。93兩人都開始借助對方來定義自己：兩個列寧的門徒，都 

來自帝國的邊疆地區，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才能，一個是書生氣十足， 

擁有烏克蘭一所大學的學位；另一個在格魯吉亞的正教神學院誼過幾 

年書，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學成才。托洛茨基當時住在一個叫做亞歷山 

大•別洛博羅多夫(Alexander Beloborodov)的支持者家裹，而此人就是 

曾經簽署命令處決尼古拉二世的那位布爾什維克，但後來作為反對派 

成員被開除黨籍(他的心絞痛這時也發作了)。起初，斯大林建議把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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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茨基流放到南方城市阿斯特拉罕，但托洛茨基反對，因為那裏氣候 

潮濕 > 他怕會對他的慢性瘧疾有影響，於是，斯大林就把流放地改成677 
阿爾馬一阿塔，* 一個省級定居點，在東南部乾燥的哈薩克斯坦。有一 

種説法，是布哈林打電話將流放地點通知了托洛茨基。“另外理有一 

些説法，説托洛茨基被叫到奧格伯烏，那裏的一位下級官員宣讀了命 

令：流放國內，出發時間定在1月16日，上車時間是晚上10點。不管 

怎樣，他開始打包一輩子的政治活動的資料，一共裝了大概20箱。1月 

15日，一份德國報紙的記者設法採訪了托洛茨基：「走廊和過道裏一堆 

堆的除了書還是書，那可是革命者的養分。」” 1月16日，體格粗壯、 

頭髮幾乎全白的托洛茨基面帶病容，與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以及兩 

個兒子一起等候秘密警察。他的長子列夫打算把妻子和孩子留在莫斯 

科，自己陪父親一起流放，做他的聯絡和外交「人民委員」。%

約定的時間過了，但奥格伯烏還没有出現。新近失勢的蘇聯駐法使 

節'堅決擁護托洛茨基的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突然來到別洛博羅 

多夫家中，吿知有一群人聚集在喀山火車站，他們把托洛茨基的肖像掛 

在列車的車廂上，而且挑釁似地反覆高呼口號（I■托洛茨基萬歲！」）。 

最後，奧格伯烏打來電話，説出發時間推遲兩天。有趣的是，那位秘 

密警察搞錯了（把正確的出發日期和時間通知了托洛茨基）。留下看家 

的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向（正在駛往西伯利亞途中的）斯大林專列發 

了電報，報吿説在1月16日那天有3,000人聚集在莫斯科的車站，還説 

托洛茨基的妻子病了（謝多娃的確在發燒），他們不得不把放逐托洛茨基 

的時間推遲兩天。"柯秀爾接着又吿訴斯大林，I■那群人想要扣下列車， 

髙硏打倒憲兵！』、IT打倒猶太人J T打倒法西斯J」。19人被拘留。【他 

們打了幾個奧格伯烏特工」，柯秀爾寫道，好像武裝的秘密警察在當時 

受到了威脅似的。據柯秀爾説，有一名示威者得知要推遲兩天，就號 

召人們在1月18日那天再次集中。這似乎讓奧格伯烏變得聰明了，因 

為特工人員在次日（1月17日）早晨就來到別洛博羅多夫家中。感覺上

,認註：阿拉木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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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當的托洛茨基拒絕讓步，但奧格伯烏給穿着睡衣和拖鞋的他強行穿上 

皮毛大衣、戴上帽子，迅菠把他帶到雅羅斯拉夫爾車站。丸在給斯大林 

的密碼電報中，柯秀爾還説：「我們不得不把他抬起來強行帶走，因為 

他不肯自己走，還把自己反鎖在房問裏，所以不得不把門砸開。」"

678 托洛茨基這整件事對斯大林的性格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有誰真正

理解斯大林在這種長期的爭鬥中所經受的一切？在中國政策慘遭失放之 

後，他僥倖逃過一劫。可幾個政治局委員不願托洛茨基造成的麻煩 > 對 

流放托洛茨基的決定還不太支持，甚至反對。斯大林給柯秀爾的回電 

很短：「我收到了關於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的滑稽表演的電報。尸' 

這一次，柯秀爾和奧格伯烏把車站徹底清空了，所有通道都佈置 

了裝甲車和帶着機槍的士兵。即便如此，事情也不太順利。（■忘不了 

我在前線在他手下的那些日子」，負責驅逐工作的契卡高級官員格奧爾 

吉•普羅科菲耶夫在中午喝得醉醺醺的，據説他對一位同情蘇聯的外 

國記者説，I■多好的人哪！我們多麼愛他！他創造了奇蹟，是奇蹟，我 

告訴你……而且永遠是用言語……每一個字都是一顆炸彈，一顆手榴 

彈。J但現在，這位曾經叱詫風雲的領導人多可憐。據那位記者説， 

托洛茨基被一名奧格伯烏軍官雙臂托看，「就像從醫院病床上抱起來的 

病人。在皮毛大衣下面，他只穿了睡衣和襪子……托洛茨基就像行李 

一樣被裝上了列車。」他單獨一節車廂，載着他和他的家人，還有奥格 

伯烏的護送人員，駛離了莫斯科。那20箱書和報紙沒有帶走，那裏而 

有很多絕密的政治局備忘錄。差不多30年前，一個名叫勃朗施坦的青 

年，在從敖德薩的一座監獄前往流放地西伯利亞的途中，從押送囚犯 

的列車車廂裏，第一次見到了莫斯科。現在，他也是從押送囚犯的列 

車上，最後看了一眼莫斯科。心托洛茨基很快就到了中亞懺路级的员 

後一站一吉爾吉斯斯坦的伏龍芝市（比什凱克）；難以置信的是，裝着 

他的書籍甚至麗有檔案的箱子又和他會合了。一輛汽車帶着他們還有 

行李，翻越雪山，走完了最後的】50英里，■在1月25日的下午3時到逢 

'编註：約24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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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爾馬一阿塔。他和家人被安頓在果戈理大街的七條河旅店一也 

濒勺地方。104

被放逐的不只是托洛茨基。1月20日，即斯大林突然向西伯利亞的 

高級官員吐露其集體化想法的那天，蘇聯報紙刊登了一則佈吿，宣佈 

把幾十名反對派成員從莫斯科流放到國內其他地方。斯大林將這些［左 

派空談家和神經衰弱者」~~照他喜歡的説~~別趕到了東部（烏 

拉爾斯克、謝米帕拉京斯克、納雷姆、托博爾斯克、巴爾瑙爾） ' 北方 

（阿爾漢格爾斯克）或南方（阿斯特拉罕、亞美尼亞）。呸已經到了西伯 

利亞托博爾斯克的拉狄克，給托洛茨基寄了一封信，那是托洛茨基在阿 

两馬一阿塔收到的第一封信。他斯大林起初沒有阻止托洛茨基分于的679 

内部通信，因為秘密警察已經作了徹底的檢查，他可以看到通信的内 

容。托洛茨基在給拉狄克回信時提了一些建議：I■我強烈要求你不管怎 

樣一定要採取合適的生活方式來保護你自己。我們依然有很大、很大 

的用場»J，07 1928年的時候，托洛茨基還不知道自己的著述將會為人們 

瞭解斯大林提供巨大的幫助，會對人們關於這位專政者的看法產生深刻 

而全面的影響。他也不知道斯大林將會在他的身上發現特別陰險的「用 

場J。在斯大林的內心中，托洛茨基佔據了很大的空間，而且斯大林最 

终會在蘇聯的政治想像中，把托洛茨基放大為萬惡之源。與此同時， 

剛剛驅逐了黨內「左派空談家和神經衰弱者」長期以來的領導人，斯大 

林就在西伯利亞開始讓黨和國家強行左轉了。

負責監督的共產黨

斯大林及其隨從人員在西伯利亞到處視察。1月20日在新酉伯利亞 

赍表了令人震驚的講話之後的第二天，也就是列寧去世四週年的紀念 

日，同時也是國家的法定假日，他出發前往巴爾瑙爾——座以開屎銀 

鵬主的小城，位於通往阿爾泰山區的幾條道路的交匯處，最初由農奴 

建成，以滿足帝俄的軍事需要。夏季，嚴酷的大陸性氣候從亞洲沙漠 

地區吹來的風炎熱而乾燥，而在漫長的冬季，從北極地區吹來的風寒冷 

而潮濕，積雪能超過人的身高°可那裏的土壤»哎喲，是黑色或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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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這讓它成了俄國農民的天堂。28 1月22日，巴爾瑙爾官方组織了 

一大批人到站台去迎接斯大林和瑟爾采夫。（奧格伯烏的扎科夫斯基也 

來了，他是在斯大林到地方視察時負責安全的。）車站前的廣場停滿了 

帶有木筐的雪橇。據一位目擊者回憶，給斯大林準備的雪橇「墊了■-張 

熊皮和一件大衣，那樣，這位領導人就不會凍着了」。拉雪橇的馬名叫 

「馬拉」（以那位法國革命者的名字命名），趕雪橇的是當地奧格伯烏的 

指揮官，他後來成了一名獲獎的創子手。，W斯大林答應了合影的請求， 

但不允許舉行宴會。他在講話中承認，糧食收購危機的「原因之一」， 

在於「〔同反對派的）爭論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還有在代表大會上輕寂 

680 獲得的勝利和那些會後回家的同志過節一般的心情」。但他到那裏並不 

是要讓人找藉口的。他毫不理會地方上流行的對收購的糧食數量不足 

的各種解釋——嚴重的暴風雪、缺乏可以出售的製造品、大概收成不好 

——而是堅持認為，「原因在我們自身，在我們的組織」。「我們晚了， 

同志們，J他溫和地賁備那些官員，「有些工作人員甚至覺得奇怪：「怎 

麼回事，」他們説，I■我們運了許多糧食出去，而在莫斯科，他們還在叫 

喚。J……在目標面前，不允許有任何藉口和退縮！……對此，要用布 

爾什維克的方式施加壓力（鼓掌）。」皿

在斯大林講完後，瑟爾釆夫又作了補充：「中農」在1928年1月 

的糧食銷售中所佔的比例，與上一年相比從60%下降到30%。換句話 

説，囤積糧食的不單是富農。斯大林之所以要逮捕富農，就是要向中 

農傳遞一種信號：囤積糧食是不會被容忍的。H，第二天，在另 

的縣治所在地魯布佐夫斯克一謝米帕拉京斯克的官員們也被叫到那裹 

—斯大林的到來激起了熱烈的掌聲，對此，他回應説：「你們這些優 

秀的西伯利亞人，你們有能力整齊一致地鼓掌，但你們沒有能力做好 

工作！卩2據一位參加會議的人説，會後，斯大林喝了一些家酸的白蘭 

地，理由顯而易見，天氣太冷。這位參加會議的人還説，雖然I■風雪很 

大J，斯大林還是「願意步行」回到他那輛戒備森嚴的專列。他是在專列 

上過的夜。113

這位蘇聯專政者的視察，目的不是要弄淸事實，而是要解釋採取強 

制措施的根據並確保落實那些措施，但西伯利亞之行實際上也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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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發現。比如，他發現富農似乎要比他原先理解的強大得多。汝 

關係，農民的財富是周期性的，幾代人過後，很少有家庭還能保持富 

裕從而形成一個明顯的資本家階級，再説，富農在任何時候都有。西 

伯利亞農村是富裕的農業區之一，那裏「資本的進攻」曾經是托洛茨基 

分子的心病。瑟爾采夫以前並沒有重視這樣的説法，認為那是［■歇斯底 

里的叫嚷」, 但他委託進行的反向研究（counterstudy）表明，農業機械和 

信貸都掌握在富裕農民的手裏。"現在，斯大林獲得第一手證據，證 

明了這一點。此外，他還瞭解到，西伯利亞黨組織非但沒有和這些新 

的動向作鬥爭，反而與其同流合污，而這一點也曾是左派反對派所擔 

心的。流放到巴爾瑙爾的左派反對派、記者列夫•索斯諾夫斯基（Lev 

Sosnovsky）寫信給身處哈薩克斯坦的托洛茨基，吿訴他斯大林秘密視察 

西伯利亞的消息（這封信後來被偷偷地帶到境外，發表在國外流亡者的681 

報刊上，它是當時唯一公開確認斯大林視察西伯利亞的文件）。索斯諾 

夫斯基最後説，西伯利亞的黨的機關「不能勝任這項採取新辦法的任務」 

（對農民採取強制措施）。“5西伯利亞的共產黨員有一半是在1924年之 

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期間入的黨，並且有三分之一仍在務農一這一比例 

相當驚人；西伯利亞黨組織的領導層甚至認為工業化要服務於農業的需 

要，並要求把農具、糧食儲藏和食品加工放在優先地位。*説來也怪， 

在放逐了托洛茨基分子之後，斯大林發現，自己的難題並不在赴少數的 

反對派分子，而在於全黨。1,7

西伯利亞的機關因為酗酒早就臭名遠揚。「酗酒成了日常現象，他 

們和妓女一起喝得醉醺醺的，然後坐上車揚長而去，就連黨的基層人員 

也是如此，」扎科夫斯基在西伯利亞奧格伯烏內部的黨支部會議上説， 

並強調他在莫斯科的上級已經向他指出了這一點。扎科夫斯基本人也 

喜歡這種奢靡的享樂生活，他同時擁有多個情婦，而且幾乎離不開酒。 

他的結論是，I■喝酒可以，但只能在契卡人員的小圈子裏，不能在公共 

場合」（大概還包括帶着妓女，坐着罕見因而很容易認岀的汽車兜風）。118 

不過，斯大林之所以責備他們，並不是因為酗酒。「難道你們怕擾亂富 

農老爺的安寧嗎？」他用威脅的口氣向西伯利亞的官員們問道。的他 

發現，西伯利亞的許多工作人員都「住在富農的家裏，在富農家裏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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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因為，他們吿訴他，「富農的住宅乾淨些，吃得好些」。皿農村的 

寫的官員一心想着娶富農的女兒。這樣的傳聞激起了斯大林的階級感 

情：蘇維埃官員在物質上，因而一照他的馬克思主義眼光看來一也 

在政治上，正在變得越來越依就於農村的富人。

斯大林希望通過自己採取的措施，激起所謂農村中普遍存在並且 

越來越嚴重的階級對立。「如果我們發出信號，増加壓力並向富農發動 

進攻，〔農民群眾）對於這件事就會十分熱情」，在西伯利亞視察期間， 

他私下襄對瑟爾釆夫説。121表面上，他的強制措施的確像是成功了。 

早在1月24日，西伯利亞就按照第107條在巴爾瑙爾縣進行了首次公審 

（對象是三個富農），並在第二天的報紙上作了廣泛的報道。口在有可 

能是最轟動的一起案件中，魯布佐夫斯克縣的富農捷爾洛夫（Teplov） • 

682 一個大家庭的七十多歲的家長，據説擁有3處住宅、5座穀倉、50匹 

馬、23頭牛、108隻羊和12頭豬，同時還「囤積」了242噸糧食。「蘇維 

埃政權不賣給我機器，我憑甚麼要把糧食賣給他們，」有人引用他的話 

説，「要是他們願意賣給我一台好的拖拉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捷爾 

洛夫被判了 11個月並失去了213噸糧食；剩下的大多是徵爛的。‘”在 

1928年1月和2月，西伯利亞受到審判的富農總共有差不多1,400人。 

報紙的報道千篇一律，總是説旁聽的農民擠滿了法庭。"當局從這些 

被判有罪的農民那裏只沒收到12,000噸糧食（不到那年該地區糧食收贿 

量的1%），但在當時，這一情況並未公開。125與此同時，西伯利亞検 

察機關還拖拖拉拉，對扎科夫斯基根據第58條（反革命罪）一處罰要 

比犯下投機倒把罪嚴厲得多——要求逮捕的監視名單上的人，即前沙皇 

軍官和國內戰爭中的白軍，多數都沒有批准。”6當斯大林建在西西伯 

利亞的時候，當地黨組織的刊物《走在列寧主義道路上〉承認，司法機 

關成員不僅「缺乏熱情」，甚至逮出現了「抗議浪潮」，反對黨要求把第 

107條擴大到種糧農民的指示，認為那違反了蘇維埃法律。據説斯大林 

的回答是，I■不能把布爾什維克寫的法律拿來反對蘇維埃政權」o127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II卷，第4-5頁。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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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斯大林想要做的遠不只是動用第107條。他當時對新經濟政 

策的命建依然抱着非常謹慎的態度。當有人問及此事時，他堅持説會 

繼續下去，這讓大家鬆了口氣。但參加談話的那些人沒有意識到，他 

其實已經回到對新經濟政策的最初的提法，認為那是暫時的退卻，结合 

了社會主義的進攻。將第107條的適用問題的分歧公開化的同一期《走 

在列寧主義道路上》（1928年1月31日）寫道，「小規模的分散的個盤農 

莊，按其本性來説是反動的。要想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我國的生 

產力是不可能的，而這對我們來説又是絕對必要的」。社論的結論是： 

儂村要向大規模的集體農業前進。J128這也許是蘇聯第一篇提到即將展 

開的重大轉折的社論。

但是，如果西伯利亞黨組織連沒收富農的糧食都做不到，那它又 

怎麼能夠實行農村向全盤社會主義的過渡呢？西伯利亞黨組織的掌權 

者們確實上演了一齣聲勢•浩大的動員秀，他們報吿説，在1928年1至3 

月召開的I■貧農」代表會議共計達到驚人的12,000次（參加會議的估計有 

382,600人）。”9這一切的高潮是，1928年3月1日在新西伯利亞召開了 683 

有史以來的首次西伯利亞「貧農」代表會議，與會代表102人顷且全聯 

盟都作了報道。「我們要向農村的所有人表明，」《真理報》援引一名代表 

的話説，「富農是大肆聚斂糧食的壞傢伙，是國家的敵人」。但是在前 

综，在西伯利亞的縣級黨組織當中，黨的官員命令，為了加快糧食收購 

的進展而成立的新「三人小組」只能在黨的辦公場所辦公，要避免暴露自 

己的存在，「以免引起居民和部分基層黨員的誤解」。成斯大林想讓嚴厲 

的途制措施引起质泛的注意，而農村地區的黨組織則想要瞞着。

對於進行一場新的革命的質疑，在瑟爾釆夫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在鄂木斯克黨的會議之後，他送走斯大林就回到了新西伯利亞的西西伯 

利亞總部。1月31日，他在那裏向西伯利亞黨組織重申了斯大林作出的 

保證，説不會取消新經濟政策。皿瑟爾采夫決不是主張自由化一內戰 

期間，在自己的家鄉烏克蘭血腥驅逐哥薩克的過程中，他是衝在前面的 

一但他認為，集體化只適合靠個人力量無法生活的不幸的資農。在斯 

大林視察的前一年，一次有關農村議題的代表會議上，瑟爾釆夫勸吿： 

［對中農、殷實的農莊和富裕的農民，我們要説，『發家致富吧，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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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好運』«J，B即便是在斯大林視察過後，瑟爾采夫仍然認為個體農民 

的成功對於國家是有好處的。就像他後來在1928年3月西伯利亞地區 

的另一次黨的大會上對黨員們説的，「蜘蛛在吸蒼蠅血的時候，他也在 

努力工作」。這是在為富農辯護，而且是出自斯大林的門徒之口。有 

這種想法的並不只是瑟爾釆夫。西伯利亞另一位高級官員、出身貧苦 

農民家庭、早年在內戰時的糧食收購人民委員部工作的拉脱維亞人屡 

伯特•埃赫（Roberts Eihe，生於1890年）早在1927年的一次地區黨代表 

會議上就表達過瑟爾釆夫的那種觀點（「那些同志擔心富農，認為毀掉 

殷負的農莊，我們就可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的觀點……是非常鈴 

誤的J）。小可現在，埃赫也開始附和斯大林的解釋，大談富農到處都 

在搞破壤。埃赫那樣的官員逮會向上升，因為他們不僅對人民流血無 

動於衷，而且能見風使舵。事實上，埃赫很快就取代瑟爾采夫，成了 

西伯利亞黨組織的首腦。扎科夫斯基的輝煌事業也會更進一步。'”旺 

盛的野心再摻上野獸一般的恐懼，將成為斯大林手中可怕的工具。不 

過，要實現蘇聯歐亞地區的整體改造，需要的遠不只是抱着投機心理的 

高級官員。

684 當斯大林從巴爾瑙爾和魯布佐夫斯克一路到達鄂木斯克，然後又折

向東，前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時候（提建議的是瑟爾采夫，但陪同的 

是埃赫），他給莫斯科打電報説的仍然是在當前目標上取得的進展（「收 

購工作已經有了生氣。1月底、2月初的時候應該會有重大突破」）。但 

他沒有像以前那樣，表揚當地官員的認真態度，而是強調自己如何「讓 

大家按照應有的樣子鼓足幹勁J。137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1月31日深 

夜，他在這個區的秘密警察大樓會見了從東西伯利亞各地召來的黨內髙 

级官員。斯大林勉勵他們要搞好糧食收購，但也明確地將「約束富農J 

的必要性與「資本主義包圍」聯繫起來，並説I■未來的戰爭有可能突然爆 

發，它將是長期的，因而需要龐大的軍隊」。會見大約在2月1日早晨6 

點結束。斯大林打電報給（仍在北高加索的）米高揚，把西伯利亞2月 

份的糧食收購指標從23.5萬噸提高到32.5萬噸。「這會促進收購，」他 

寫道，「而現在這様做是必要的。」迎2月2日，斯大林向莫斯科方向出 

發。由第二天，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報紙號召民眾「打擊富農」。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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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首都之前，西伯利亞的「糧食工作三人小組」就已經把他們在2月 

份的指標提高到40萬噸。不過當時還不能確定，斯大林走了之後當地 

的情況會怎樣。結果，該地區2月份收購的糧食是1月份的1.5倍，但 

不是40萬噸。3月份的指標後來定在37.5萬噸，但西伯利亞的官員覺 

得，一個月只能交出21.7萬噸。山

1928年2月6日，經過三個星期的旅程，斯大林返回莫斯科。回到 

老廣場大街後，他不但可以從黨內的渠道，還可以從秘密警察的報吿 

中晾解自己此行的反響。比如，2月10日奧格伯烏送來的政治情緒報吿 

就帶來了不好的消息：在西伯利亞［•許多區的黨員對加強糧食收購的措 

施的認同情況，與其他廣大農民幾乎沒甚麼兩樣」。那些拒絕轉向強制 

措施的人的名字，一個縣一個縣地被列了出來，而且麗引述了某些人 

的話，大意是説，反對派是對的，中央正在把國家引向危機。"2 2月13 

H，斯大林從老廣場大街給全聯盟各個黨組織又下發了一刖秘密通吿， 

承認I■我們的糧食收購發生了極嚴重的危機」，•但也聲稱，囂忽視了「同 

富農和富農危險作鬥爭」，結果黨內出現了很多想要「同富農和陸相處」 

的人。他把他們稱作帶引號的「共產黨員」，而這可不是甚麼好兆頭。 

他要求他們做工作「不是為了應付差事，而是為了革命」，要求黨的高685 

層領導「在收購運動的進程中檢查並堅決清洗黨的、蘇維埃的和合作社 

的组織，把異己分子和混進來的驅逐出去，以堅定的黨員和經過審査的 

非黨工作人員代替他們」。叫但是，如果新經濟政策中的資本主義因素 

和富農對黨的影響那麼大，那可靠的幹部從何而來？

讓政權更為困惑的是，事實證明農村的衝突並不是以階級為基礎， 

而是基本上以代際和性別為基礎；政權指責説，它所謂的中農甚至貧 

農都聽從富農的「擺佈」，同樣也間接地承認了這一點。'“農村中較大 

規模的I■階級門爭」，看來需要由外人來強行發動。與斯大林的西伯利 

亞之行有聯緊的一件事情是，當時已經動員了 10。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 

工人黨員中的積極分子，到西伯利亞加強對富農的搜査。在全聯盟範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頁。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第n卷'第11-18頁。 



906 斯大林：權力的悖輸

圍內，斯大林很快就動員了約4,000名來自城市的省級和縣級黨的官員 

——「最堅定和最有經驗的布爾什維克」——以及2.6萬名最基層的I■積極 

分子」投入糧食收購工作。那些被派去的人在地方上也找了一些積極 

分子。出生於敖德薩並從列寧格勒搬到西伯利亞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兼 

記者奧列格•巴拉巴舍夫（BarabashevOleg，生於1904年），在（他主編 

的）《西伯利亞報〉上寫道，「斯大林説得對，黨為打倒富農的口號做好 

了準備」。巴拉巴舍夫指的是工人出身的黨員。在觀察了鄂木斯克附近 

一個鐵路交匯點的黨支部會議後，他在文章中談到工人階級在面臨物 

資短缺和物價上漲時的擔憂，談到他們渴望看到逮捕「投機倒把的富農 

分子」。戚巴拉巴舍夫本來還可以指出，當時存在對沙皇時代的工程師 

和專家們的刻骨仇恨，他們依然享有明顯的特權和權力。對斯大林而 

言，事實證明，滿足這些怨恨心理的想法是難以抗拒的，而那些反對他 

政策的人是無法阻止他的。

李可夫左右為難

管理政府日常事務的阿列克謝•李可夫沒有出去到某個地區強行 

收購糧食。（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也沒有。）對於新經濟政策，他認為雖然 

有不足，但要好過破壞稳定的那種選項。李可夫（生於1881年）祖上是 

農民，俄羅斯族人，來自薩拉托夫，斯托雷平曾做過那裏的省長。他 

686 是一個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並且得到了列寧留下的職位一人民委員會 

主席。（奇怪的是，李可夫沒能像列寧那樣在喀山大學完成學業並拿到 

法律學位。）“李可夫的年齡和斯大林差不多，兩人住在克里姆林宮的 

同一楝樓裏，但實際上沒有甚麼交往。在與反對派的內鬥中，李可夫 

從來沒有勃搖過，但他雖然贊成斯大林為了填滿國家的糧庫而採取強 

制措施，卻震驚於斯大林在視察了西伯利亞之後仍然想要堅持琲常狀 

態」。皿不管怎麼説，托洛茨基和聯合反對派剛被清除，難道斯大林現 

在就要實行他們的綱領嗎? “9在主張取消強制措施方而，李可夫可以 

指出，斯大林自己的有力舉措已經避免了當前的危機：實際上，2月的 

收購量在當時是單月最高的（190萬噸），1927至1928年度的收成的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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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量因而一下子超過了上年。李可夫同樣也反對古比雲夫堅持的越 

來越不切實際的工業化目標。1928年3月7日，莫洛托夫受斯大林指使 

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李可夫，説他1927至1928年度的工業和財或計劃 

草案決心不夠。之後，李可夫仿照斯大林的做法，給斯大林、莫洛托 

关和布哈林送去了辭職信。就像斯大林之前要求把自己派到曾统流放 

過的西伯利亞荒涼的圖魯漢斯克一樣，李可夫要求調到烏拉爾。同一 

天，為了表示自己是認真的，李可夫還送去了第二封信。，$°

斯大林沒有為了給自己除掉一個表面上的潛在競爭對手而急於接受 

李可夫的辭呈。他當時非常倚重李可夫，特別是在經濟管理上，而經 

濟管理可不是小事。於是，斯大林就像李可夫為他做過的那樣，努力 

安撫這位政府首腦。「人不能像那樣擺出問題：我們需要聚一聚，喝點 

酒，敞開心扉談一談，」他在回覆李可夫的辭職信時寫道，「那樣我們就 

會化解所有的誤會。」不但是布哈林，就連莫洛托夫也覺得李可夫不能 

辭職。看來李可夫是贏了。'力在作出重大的經濟決定，尤其是和工業 

及預算有關的重大決定時，他的權威不會再受到輕視了，要不然，他們 

就得另請高明，來挑起首席執政的重擔。不過李可夫在政治上的弱點 

很多，首要的情況是，他的投票陣營當中的關鍵人物布哈林這個人既不 

强悍也不敏鋭，最後是斯大林有許多辦法盯緊並且制約李可夫，而李可 

夫除了以辭職相威脅，沒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可以對付斯大林。

政治局雖説有決策權，但委員們誰也沒有辦法保證斯大林會執行它687 

的正式決定（而不是執行其他的決定）。在兩次會議之間，大部分重大 

事務形式上都由斯大林負責，比如監督所有黨組纖和國家機構；實賤 

當中，由於蘇維埃政權的權力佈局、溝通體制和高度保密的特點，他的 

特權實際上要廣泛得多。'”米高揚講過1920年代末的一件事，當時他 

因爲處理問題的方式同斯大林爭辯起來：政治局支持斯大林的立場，不 

過，政治局的決定並沒有得到落實，而這顯然是因為斯大林改了主意； 

但政治局從來沒有取消那項正式決定。155逮有一次，高加索發生暴亂， 

持紺了幾個星期，而斯大林直到暴亂鎮壓下去之後才把事情吿訴李可 

夫疽54斯大林掌握了所有的官方渠道和現有的非正規信息來源，儘管 

他的工作人員執行的常常不是正式規定的任務。155沒有其他人能夠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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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有娜些材料中央收到或收集到了但政治局委員們又沒有看到，或 

者是以中央的名義給政府各部門下達過甚麼樣的指示。最重要的是， 

對於其他高層官員，只有斯大林一個人有辦法為了他們自身的「安全」 

而對其進行秘密監視並讓他們的下屬檢舉揭發，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可 

以用中央的名義與奧格伯烏聯繫。

名叫「礦井」(沙赫特)的小城

李可夫辭職遭拒才過三天，1928年3月10日，警察機關就傳來爆 

炸性的消息。當時《真理報》在頭版一篇未署名的社論中吹噓，奧格伯 

烏如何揭露了一起由沙皇時代培養起來的「資產階級專家」策劃的反革 

命陰謀，這些專家據説是在為現在生活在國外的革命前的「資本家」磷 

主工作，目的是破壞蘇維埃政權和復辟資本主義。典他們的所謂破壊 

活動發生在一個擁有33,000人口，名為沙赫特或「礦井」的礦業小城。圳 

但沙赫特煤礦毗鄰烏克蘭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頓涅茨克盆地，而且「綢 

查」會牽扯到烏克蘭甚至莫斯科經濟部門的高官，還有與德國的關係。 

李可夫在《真理報》上的一篇總結沙赫特事件的文章中(3月11日)，支 

688 持所有的指控，但他也發出警吿，反對對專家過分的「折磨」。他提寫 

道，「糧食危機問題已经不在議事日程中了」。可是對斯大林來説，沙恭 

特事件和在農村的「非常狀態」是一個整體。他要發動一埸新的轟轟烈 

烈的階級鬥爭，以擴大政權的社會基礎和他自己的政治影響，加快工業 

化的步伐項現農業的集體化。關於沙赫特事件起源的報吿呈給了斯 

大林。他當時正在索契，在俯瞰黑海的懸崖上一那是他放鬆的地方， 

陪伴他的是裝滿了絕密文件的文件袋和男性服務人員。斯大林在那裹 

看到了長期擔任北高加索奧格伯烏首腦的葉菲姆•葉夫多基莫夫(Yefim 

Yevdokimov) ＞他在專政者一年一度到南方小住期間負責他的安全。這 

是一個令人垂涎的好機會。

葉夫多基莫夫是個現象级的人物。他(1891)出生在哈薩克草原上 

的一個小城，小城有兩座教堂和一座清真寺，他的農民父親就在那裏的 

沙皇軍隊中服役，但他是在西伯利亞的赤塔長大的，他在那典完成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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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小學教育。接着，他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者，然後又 

到了莫斯科，在那裏參加了 1917年秋天曠日持久的革命性政變。第二 

年，在政權將首都遷到莫斯科後，葉夫多基莫夫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和紅 

軍。1919年夏天，捷爾任斯基派他負責警察機關在紅軍中的所有特別 

部。葉夫多基莫夫很快被派到內戰中的烏克蘭，在那裏他因為對白術 

分子的屠殺而出了名。在他的送別宴會上，接替葉夫多基莫夫的弗謝 

沃羅德•巴利茨基在敬酒時稱他是「共和國秘密部門的頭號特工J，並 

給他頒發了他的第二枚紅旗勘章，以表彰［■與匪幫的勇猛戰鬥」。成葉 

天多基莫夫稱讚在場的人是一部「組織得很好的機器」，稱自己僅僅是 

隨部機器的槓桿，控制着它的運轉」。在1923年調到遼闊的北高加索 

靂疆區的時候，葉夫多基莫夫還把他的一幫兄弟也帶到了羅斯托夫，那 

些人把他當作仁慈的教父或哥薩克首領(阿特曼)一樣崇拜。应與在後 

方的盧比揚卡總部處理案頭工作不同，在北高加索，內戰從來沒有結 

束，因此，葉夫多基莫夫需要同崇山峻嶺中的 ［•土匪」進行無情的、極 

其殘暴的較量。通過「大規模行珈在車臣收缴了約2萬支步槍，在印古 

什和奥塞梯收缴的槍數星相似，在卡拉恰伊一切爾克斯和巴爾卡爾一 

卡巴爾達收繳了 1.2萬餘支槍。在這之後，葉夫多基莫夫寫信給亞戈達 

説，I■這裏的人武裝到了牙齒而且非常愚昧」。吵北高加索培養了一代 

格伯烏特工和大批邊境守衞隊，他們防止平民暴動的本領十分驚人。

早在1927年夏天，葉夫多基莫夫就給在索契的斯大林帶過一份禮689 

物。斯大林「像往常一樣，問我情況怎麼樣」，葉夫多基莫夫後來在莫 

斯科的一次大型會議上回憶説，I■我跟他詳細講述了這起事件J——弗拉 

季高加索市傳説中的I■反革命陰謀」。「他聽得非常仔細並且問了幾個細 

節問題。在談話結朿時，我是這樣説的：『對我來説，很顯然，我們是 

在和一些蓄意破壞生產的人打交道，但我還沒有搞清楚他們的首領是 

誰。要麼是〔幾個外國的〕總參謀部，尤其是波蘭的總參謀部，要麼是 

過去擁有這些企業並且能夠從破壞生產中獲益的公司，即比利時人的公 

司。」」據葉夫多基莫夫説，斯大林「對我説，f到你調查結束的時候， 

把材料交到中央』J—意思是通過奧格伯烏的正常渠道。「我回去後就 

把下流社會的那幫A (bratva)——請原諒我的這個説法——也就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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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笑聲［召集起來，下令開始行動。」'"在和斯大林有過幾次面對面的 

會議之後，葉夫多基莫夫倍受鼓舞，他把內戰時期生活在高加索境内 

的79名「白衞分子」的臉部照片编成相冊，送給當地黨組織的首腦，要 

求允許清算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做過的，而是因為他們有可能做的。 

「消滅他們非常重要」，葉夫多基莫夫在給這位黨的首腦的信中寫道，因 

為萬一發生國際衝突，他們就可能充當「反對我們的實際力量」。成葉 

夫多基莫夫以相冊的方式執行快速處決以絕後患的辦法是一種創新。 

他得到了此前幾乎沒有人得到過的第三枚紅旗勳章。在此期間，1918 

年斯大林曾發現過由「階級異己分子」策劃的反革命陰謀並處死了大約 

二十多名「間諜」和「破壞分子」的城市察里津，被更名為斯大林格勒。

葉夫多基莫夫捏造的弗拉季高加索事件沒有成功，但他把另一起事 

件，即煤炭小城沙赫特事件交給了斯大林。這一事件起源於1927年的 

戰爭恐慌，當時奧格伯烏對一些工業事故進行了複查，想看看有沒有可 

能是故意破壞。這次得到了一些「坦白材料」。⑹沙赫特事件的材料在 

斯大林從西伯利亞回去後不久就到了他的手裏，這些材料證實了他的懷 

疑，即富農正在變得猖狂起來，而農村的共產黨人與階級敵人睡一張 

床严1928年3月2日，在他收到帶有亞戈達附函的沙赫特事件長篇報 

吿的同一天，這位專政者接待了葉夫多基莫夫，亞戈達也在場。庖3月 

690 8日，政治局批准進行公審。w第二天，政治局的一個小組審查了起訴

書的草案，並對其作了徹底的修改（該文件的大部分內容都被劃掉了）， 

改動了日期和其他所謂的事實。在公開宣佈提出指控後，蘇聯總檢察 

長尼古拉•克雷連柯被派到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三 

大城市羅斯托夫，以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府哈爾科夫，並 

且要在一個月內完成所有的工作。*政權選定了53名被吿，他們多數 

（35人）都是在革命前培番岀來的採礦工程師；其他的是一些機修工或 

電工。為了達到最大的效果，審判奉命從頓涅茨克礦區轉移到莫斯科。

沙赫特事件把事實、捏造以及歪曲的法律授和在一起。對沙赫特 

黨組織的調查發現，它對於工業生產（它的主要任務）漫不經心，卻把 

精力放在頓河（俄羅斯族人）和庫班（烏克蘭族人）兩派之間的內訂上 

—庫班一派佔了上風。成不過，截止到1927至1928年，總部設在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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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首府的頓涅茨克煤炭托拉斯仍然開採了 250萬噸煤，超過了 1913年 

的水平«顚然已經從內戰造成的崩潰中恢復過來。在全聯盟的煤炭產 

员中 > 機械化開採的數量只有15.8%，但是在沙赫特一頓涅茨克地區， 

該比例卻達到45%。要不是因為工人以及熟練的工程師和管理人員 ， 

就不可能取得這些重要的成就。與此同時，昂貴的進口設備常常使用 

不當 > 這其中部分是因為它不太適合現有的工藝，或者是因為缺少熟練 

的安裝和操作人員。片面追求煤炭產量，再加上管理不善，意味着違 

反安全程序、礦井佈置不當、透水和爆炸。沙赫特事件的一些被吿承 

鼓，存在壓低工人工資和提高工作定額的情況——這是政權的政策—— 

而且事情和從前的礦主有關：蘇維埃政權招募了僑居在外的他們，把他 

们的財產又回租給他們，讓他們重振旗鼓。一名受到指控的採硕工程 

師承認為了炸毀礦井而收了「外國的資金」，但他説的那口礦井（諾沃一 

阿佐夫）在1921年就按照煤炭托拉斯的指示炸毀了，因為當時的煤炭托 

拉斯能力不足，無法讓所有的礦井都恢復生產，於是就出焚安全考慮封 

撞了一些。流言蜚語增加了指控的可信度。波蘭大使相信，德國專家 

是在為德國從事間諜活動（搜集情報），儘管不是搞破壞，但立陶宛大 

使吿訴德國同行，一個由波蘭資助的龐大的組織在沙赫特附近進行了破 

痍活動o'69

按照蘇聯的法律，破壞活動不一定必須是故意的：如果某人的指示691 

或行動造成了事故，那就可以假定他帶有反革命目的。“。但是政權斷 

定沙赫特事件是有意的，這就意味着奥格伯烏必須讓被吿坦白交代。 

爲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秘密警察使用的手段包括將被吿單獨關在冰 

怜的屋子裏，連續幾夜不讖睡覺（連軸轉的|■審訊J），以及承諾會從輕 

判罰。結果催生了滑稽的原地打轉：有個被吿甚麼都交代了，在向自 

己的辯護律師預言説他只會坐幾個月牢的時候，律師説他會被判死刑， 

结果他翻供了。但「調查人員」拒絕記錄改口了的供詞，而共同被吿則 

擔心翻供到頭來會把兩人都毁了。（那位辯護律師辭職了。）斯大林 

堅持認為被吿的邪惡企圖是奉了國際上的操縱者的命令，這讓審訊人員 

的任務更加艱巨了，因為審判將會是公開的，外國人也可以看到。忍 

受着强烈的疼痛而且患有流感的奥格伯烏首腦明仁斯基不久便動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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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釆斯塔，接受硫磺浴的治療，問題沒有落到他頭上。"亞戈達只野 

在莫斯科主持工作。無論是他還是葉夫多基莫夫都不是傻瓜，他們明 

白，根本就不存在蓄意的破壞。173不過，斯大林施加的壓力很大，於 

是，葉夫多基莫夫和亞戈達就給了斯大林他想要的東西：從所謂的佃 

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活動多年的強大的反革命組織」，到所謂的鹽臥 

和波蘭人的相互勾結J。’“

外國的「經濟」干涉

在沙赫特事件中，有五名德國工程師被捕，其中四人是德國AEG 

公司安裝渦輪機和採礦機器的僱員。（政治局決定，對英國專家要在 

審訊後釋放。）蘇聯的報道解釋説，歐洲的工人階級敬佩蘇聯的成 

就，阻止了資產階級戰爭販子的武裝入侵，但帝國主義分子轉向了看 

不見的戰爭，轉向了一種新的反蘇鬥爭方式，即經濟反革命或「破物 

{vrtdittM。'” 3月10日，AEG公司董事會主席從柏林外交部打電段 

給駐莫斯科大使布墜克多夫一蘭曹，讓他傳話，要是不放人，該公司 

692 就會停止一切合作並撤回所有員工；第二天，大使向契切林誼了這份電 

報。3月12日，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從柏林打電報給斯大林和契切 

林，講到逮捕德國專家對蘇德關係的惡劣影響。仇為了把損害限制在 

一定的範圍內，契切林事先就警吿過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即將有不愉快的 

事件發生，而他希望可以共同應對這一事件。177但對於德國來説，事 

件發生的時間有點詭異。就在宣佈這起I■陰謀」一個月前，蘇聯人在柏 

林啟動了新的雙邊貿易談判，承諾了包括6億馬克訂單在內的諸多誘人 

的條件，以換取6億馬克的除欠和長期貸款。蘇聯人還請求由德國的金 

融市埸來操作蘇聯的政府債券。德國的工業家和金融家也提岀了他 

們自己的要求，但現在，一切似乎都成了泡影。由於蘇聯使節克里斯 

季安•拉柯夫斯基的行為所造成的慘敗，斯大林失去了法國的貸款， 

但現在他卻在故意挑釁德國人。在1928年3月2日給政治局其他成員的 

便條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寫道，I■如果在德國舉行選舉的時候组缱相 

應的審判，情況就可能變得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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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五位國民遭到帶有挑釁性質的逮捕，1928年3月15日，德國 

宣佈無限期暫停雙遂的貿易及貸款談判。他塔斯社把談判破裂歸咎族 

柏林，而蘇聯報刊則在斯大林的機關的慫恿下，大肆抨擊德國的背信 

棄義。3月17日，蘇聯駐德使節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從柏林寄信給 

斯大林（抄送契切林），請求釋放一個名叫弗朗茨•戈爾德施泰因（Franz 

Goldstein）的被捕的德國國民。盛怒之下的斯大林在四天後作了回覆（抄 

送契切林），指責克列斯廷斯基可恥地唆使德國人，利用逮捕事件「把 

談判破裂的責任加到我們頭上」。這位專政者還説：「一個主權國家的 

代表不能用你認為有必要的那種語氣去談判。德國人在用最傲慢無禮 

的方式干涉我國內部事務，而你非但沒有中止與德國人的談判，反而繼 

續對他們示好，這不是很難理解嗎？這件事做得太過了，《法間克福報〉 

已經公佈了你在被捕的幾個德國人這一問題上與莫斯科存在分歧。不 

能比這更過分了。致以共產黨人的問候。斯大林。尸'

不過 > 戈爾德施泰因和海因里希•瓦格納（Heinrich Wgner）都被突 

然釋放了，兩人都是為AEG公司工作的。據反間諜專家阿爾圖爾•阿693 
爾圖佐夫寫給明仁斯基的便條説，戈爾德施泰因曾主動向奧格伯烏的審 

訊人員交代，他認識三名流亡的白衞分子，他們都在德國AEG公司的 

俄國部工作，都極端反蘇，而且他還看到他們拿了一大筆錢。為了進 

一步討好蘇聯人，他還表示自己願意回到蘇聯工作。屈然而，在外交 

部向回到柏林的戈爾德施泰因瞭解情況的時候，他矢口否認蘇方宣稱 

的破壞活動，認為設備故障的原因在於工人缺乏責任心、窯外專家害怕 

被抓、黨的監管不力以及普遍的混亂。對於自己在努力挽救蘇聯工業 

的時候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逮捕，他公開表示憤怒，並警吿其他德國人 

不要把「他們的知識和才能」貢獻給蘇維埃政權，而且他還詳細描述了 

自己一開始被關押在蘇聯的一座省級監獄（斯大林諾）時的惡劣條件， 

結果間得沸沸揚揚。®在此期間，尚未獲得釋放的三個德國人（他們 

為科纳普〔Knapp）礦業公司工作）一馬克斯•邁爾（MaxMaier，生於 

1876年）、恩斯特•奥托（Ernest Otto）和威廉•巴德施蒂貝爾（Wilhem 

Badstieber）——都被禁止與外界接觸，而這一做法違反了規定德國領事 

官員有權探視的雙邊條約。不僅如此，契切林遗遞過一張便條，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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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達給布羅克多夫一蘭曹的，那上面詳細説明了一個徳國僑民的所謂 

罪行，而這個人的名字與蘇聯境內任何德國人的名字都對不上號；有個 

與被指控者姓名相近的人，最後一次到蘇聯去的時間是在1927年成 

讓德國人更加懷疑奧格伯烏的這起「事件」o 184

逮捕德國僑民也波及法蘇關係，它讓許多法國人更加堅定地認為， 

莫斯科不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像法國一樣，徳國還不至於斷絕外交 

關係，但有些德國公司開始撤出它們餘下的工程師。觥斯大林仍然蔺 

望得到德國的專家、德國的技術、德國的資本，但是要按照他的條件。 

3月22日，AEG公司決定將其在蘇聯境內的多個建設項目繼續下去； 

一個星期後，也就是逮捕事件發生22天後，蘇維埃政權通知德國大使 

館，駐哈爾科夫的領事可以探視那幾個（被關押在羅斯托夫的）德國傍 

民了 ；德國大使堅持要求允許莫斯科大使館派人探視，得到批准。4月 

12日，在三名奧格伯烏特工在場的情況下，每個被關押的人員得到了 

十分鐘的傾訴機會。快五天後，為了準備審判，三名德國人被轉移到 

莫斯科的布爾特卡監獄。

鼓動階级鬥爭

694 斯大林在玩火。整個蘇聯的煤礦開採工業約有1,100名受過敎育的

工程師，結果僅僅在一起案件中就要讓其中的50人受到審判，這從経 

濟的角度來説很冒險，尤其是，這讓其他許多人都嚇得不敢有所作為- 

而且還鼓動工人進行羞辱和打罵。“7「我知道，只要想幹，人們就能 

指控無辜的人，時代就是這樣，」某個工程師跟沙赫特事件無關，但卻 

被説成I■沙赫特分子」，他在受到逮捕的威脅之後自殺了，留下的也書 

寫道，「我不想受到誹謗，我不想平白無故地遭罪並且不很不為自己得 

護，我寧可死也不願受到誹謗和折磨。」188整個列寧格勒工業部門中每 

1,000個工人所對應的工程師是11個；莫斯科9個，烏拉爾4個。部除 

了莫洛托夫之外，支持對農民採取強制手段的斯大林的親信們，都竭力 

想要控制住斯大林在沙赫特問題上挑起的那種歇斯底里的氣和。例負 

責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的奧爾忠尼啟則3月26日對一群剛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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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生説，沙赫特的工程師屬於特殊情況，工程師對於蘇聯的工業至

外去。$此時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 ' 內戰時曾作為I■左派共產寫 

人扳對起用沙皇時代的「軍事專家」的古比雪夫，在工業部門的管理人 

員會議上説——講話刊登在他屬下的《貿易和工業報〉上一「所有的錯 

款論斷，所有被誇大的不公正的指控，都在製造一種非常困難的工作埶 

圍，而這樣的批評已經不再具有建設性」。应3月28日，他向一群莫斯 

科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保證，沙赫特事件並不預示着對技術專家會採取新 

的政策，而且I■在沙赫特事件上，政府會採取一切辦法，確保不讓任何 

一個無辜的工程師受到影響」。⑼

斯大林派對沙赫特事件持反對態度，而他在政治局的那些對手們， 

雕然反對他的強制性的農民政策，卻支持指控有關人員進行破壞活動。 

优羅希洛夫（3月29日）稍顯驚慌地寫信給剛從礦區回來的工會領導人 

米哈伊爾•托姆斯基：「米沙，坦率地吿訴我，沙赫特事件的審判開始 

了，我們不會出甚麼事吧？在這件事情上，當地官員，包括地區的奥格 

伯烏在內，是不是做得過火了 ？」托姆斯基以前做過平版印刷工，身材 

不高但很結實，滿嘴爛牙，'一隻耳朵聾了，酗酒並患有抑鬱症，粗暴但 

很有魅力，言語尖刻而機智，是政治局裏唯一工人出身的（農民出身的695 

加里寧也在工廠幹過），在工人當中的人氣要遠遠超過斯大林。"4長期 

以來，為了同官僚主義作鬥爭，托姆斯基一直熱衷於機關的「工人化J， 

而且政權讓工人積極行動起來的號召也對托姆斯基有利。佥托姆斯基 

吿訴伏羅希洛夫，資產階級專家「幹得比我們好多了！」憑藉工程師們 

在國外的關係，蘇聯的礦業建設計劃「得到了法國人的贊同」。「情況很 

清楚，」他安慰伏羅希洛夫説，「重要的人物都已經招認了。我的看法 

是，要是有半打黨員被關進監獄，情況就不會太壞。」应布哈林在對列 

零格勒黨組織的講話（1928年4月13日）中，不但支持斯大林的路線， 

認為在煤炭工業中普遍存在破壞活動，而且認為在其他工業部門很可能 

也存在類似的搞破壞活動的「組織」，同時他還贊成，需要以生產會議 

的形式實行「無產階級民主」。布哈林認為蘇聯保持警惕是正確的，理 

由是，在逮捕了幾個德國人後西歐突然出現了反蘇的聲浪，與德國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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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也急劇惡化。'”布哈林就像他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產主義 

ABC〉中所寫的那樣 > 一直傾向於把「資產階級工程師」視為叛徒。布哈 

林也不希望讓斯大林找到藉口，指責自己搞分裂和派別活動。但沙話 

特事件與其説是向黨內新經濟政策的擁護者發動的政治攻勢，不如説是 

斯大林想要降服他自己那一派的人。

斯大林也在直接求助於工人，想把他們爭取過來，動員他們支持 

工業化和集體化。工業領域中分散在近2,000家國有工廠、靠工資為生 

的人，1928年的總數終於超過1913年（260萬），達到了270萬。也另 

有50萬工人受僱於建築領域。）但無產者們仍然蝸居在狹小的集體宿舍 

和棚戶，無家可歸的也不在少數。日常的開銷（吃、穿、住）要佔到工 

人工資的四分之三，要是他或她有工資的話一在新經濟政策期間，失 

業人數從來沒有少於100萬，佔健壯勞動人口的20%。就連首都工業部 

門的工人 > 每四個當中也有一個失業，這種不光彩的情況急需解釋或者 

找到替罪羊。阳與此同時，工人的眼前就有奢靡的夜生活一在這個 

無產階級的國度，那都是因為誰？ 2°°革命岀了甚麼狀況？打內戰並赢得 

內戰難道是為了把政權交給耐普曼分子和投機倒把分子？為甚麼歷史 

696的|•普遍等級」在挨餓而富農囤積了大量糧食卻不受懲罰？工人要下到 

礦井，被壓在塌方的礦井下，這一切難道只是意外？為甚麼「資產階级 

專家」和工廠老闆住得那麼豪華，有五個甚至更多的房間，有自來水， 

有電，還有傭人和司機? 201這個國家自稱是工人的國家，但它為工人 

做了甚麼？由於懷疑無產者的堅定性，黨的官員往往寄望自身，即綁勺 

專職工作人員，成為政權的社會基礎，即使沒有托洛茨基分子對「官僚 

主義」的批評，這樣的情況也很尷尬。此外，一種帶有惡意的公共逆動 

一直在把工人描寫成偷奸耍滑、只剛自己的人，描寫成酒鬼和逃兵，而 

工會組缎的由工人參加的「生產會議」，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為的是 

推行更高的生產指標。可是在1928年，黨委會奪走了這些會議的控制 

權，因為這些會議現在成了車間工人揭爲以權謀私、管理不善以及浪費 

等現象的地方。202

沙赫特事件的材料實際上宣佈老闆們有可能是叛徒。网《真理報〉 

的揭露文章也聲稱，破壞活動「在『共產黨領導人』的鼻子底下」存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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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在這種言論的刺激下，年輕一些的黨員抓住機會利用年輕的無 

產者滿腔的階級仇恨和階級抱負——更別説他們自己的階級仇恨和階級 

抱負了。根據警察機關的情緒報吿，沙赫特事件後，工人們常常指出 

在工作的地方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在我們工廠，經濟上管理不善的情 

況非常嚴重，好端端的機器就被扔進了倉庫，」根據日期為1928年3月 

24 0的報吿，有人聽到列寧格勒布爾什維克工廠的一名工人説，溜是 

第二個〔沙赫特〕。严這樣的情緒也傳到了農村。虞、工會、奧格伯 

烏都在哪裏，讓我們被牽着鼻子走了十年？」有個農村通訊員在給《農 

民報》的信中寫道，同時他還投訴當地的調查機關同樣也沒能懲罰禍害 

農民的「官老爺」和「異己分子」。m

工人想要成立獨立組織的努力繼續受到無情的壓制，但工人的怨恨 

情緒現在被點燃了一不是偶然地，而是在反對國內外敵人的轟轟烈烈 

的運動中。2%會議一個接着一個，|■討論J煤炭工業以及其他領域中存 

在的破壞活動，有些工人在會上要求把「破壞分子」處以死刑；工程師 

和管理人員稱沙赫特事件是捏造的，是為了找替罪羊，結果加劇了人們 

的懷疑，覺得沒有受到指控的專家也可能有罪。m在沒有科技知識分697 

子的地方，比如伏爾加河畔落後的馬里埃爾自治州，奧格伯烏就把目標 

對準人文知識分子（大多是農民子弟），罪名是研究和教授自己地區和 

民族的歷史。208階級鬥爭回來了。斯大林忘記列寧是把賭注押在貧農 

身上，更不用説斯托雷平是把賭注押在殷實的農民身上，他準備把賭注 

押在城市中來自社會底層的年輕男性奮鬥者身上，讓他們在農村的社會 

主義改造中充當先鋒，而他們中的許多人不過是剛剛脱離了農村。這 

樣做可以一舉多得：「鬥爭」針對的不僅是農村中囤積糧食的富農，遠 

有城市中作為階级異己分子的「資產階級」專家，以及黨內甘願與敵人 

同流合污的官員，或對敵人掉以輕心，而掉以輕心就相當於同流合污。 

擅是大規模的動員，所傳遞的信息是誘人的：政權不會允許工人的夢想 

被放棄，不會允許因為缺乏警惕而喪失工人的夢想，不會允許為了猶大 

的銀幣而出賣工人的夢想。但這場運動要冒着造成巨大分裂的危險 ， 

而結果卻很難預料。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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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術撤退（1928年4月）

斯大林絲毫不擔心針對農民的強制政策會產生甚麼惡劣的影響，就 

像他絲毫不擔心工業領域中工程師的被捕和自殺事件會產生甚麼惡劣的 

影響一樣。在離開莫斯科到西伯利亞去的前一天，他寫信給在烏克閏 

的卡岡諾維奇，警吿説不要害怕動用武力。「許多共產黨人都認為自己 

既不能碰商販，也不能碰富農，因為這樣可能會把中農從我們身過嗎 

走，」他解釋説，「這是在某些共產黨人頭腦中存在的所有糟糕想法中 

最糟糕的一種。情況恰恰相反。」高壓政策有望在富農和中農之間製造 

分裂，斯大林認為：「只有在這種政策下，中農才會認識到，提高糧價 

的可能性是投機倒把分子臆想出來的……認識到把自己的命運和投樣 

倒把分子以及富農的命運拴在一起是危險的，認識到自己作為中農必須 

履行工人階級同盟軍的職賁。」加但是，即使是按照奧格伯烏自身的统 

計數據，在被捕者當中，真正的富農也是少數，而逮捕並不是富農的人 

對高壓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壓力。2,1司法人民委員尼古拉•揚松（Nikolai 

Yanson）下發了一則通吿，把非常措施説成是I■臨時的」，暗示它們將會 

在目前這個農業年的年底（1928年6月）到期。2”但是有許多官員——不 

698 僅僅是李可夫——都要求立即結束「非常狀態」。這便是在4月6日至11 

日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背景。會議開始當 

天，政權宣佈了「索契事件」：三年來，據説這個黑海度假勝地的黨和蘇 

維埃的領導人一直在盜用國家財產，以權謀私，過着荒淫的生活。調 

查的結果非常驚人，700人被開除，差不多佔黑海黨組缎的12%。有些 

內戰時的英雄也被開除了。”3農民並不是斯大林想要恐嚇的唯一對象。

列入全會議程的有關於糧食收購工作的報吿（米高揚）和關於沙蘇 

特事件的報吿（李可夫），而把這兩個話題聯繋在一起，證明了斯大林 

的老奸巨猾。4月9日，李可夫為了平息對沙赫特事件的懷疑，舉例説 

檢察院的尼古拉•克雷連柯已經檢查過奧格伯烏的工作（這兩個組缎是 

鏡爭對手），而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雅羅斯拉夫斯基也親自到頓巴斯 

檢査過。「主要的結論是，這起案件不但沒有被誇大，而且要比一開始 

揭露出來時所能預料的更大、更嚴重」，李可夫強調説。他逮説，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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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吿已經招認：在為鄧尼金效力後，他們就在為蘇維埃政權工作，但用 

的卻是兩面派的方式，福管他們享有巨大的特權。還不清楚他是相信 

沙赫特事件確有其事還是僅僅認為它有利用價值，但他當時正在努力控 

制它。I■要是沒有專家，我國就實現不了工業化，」他繼續説道，隨方 

而我們非常落後，我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也非常不夠。」川60人參加了 

討論»古比雪夫在討論中還發了言，反對攻擊專家，而莫洛托夫在回應 

戯慳持斯大林的強硬路線。川

4月10日上午，斯大林發言。他斷定沙赫特事件中的資產階级專家 

是由俄國僑民和西方資本家組織資助的，還稱這樣的行為是「經濟干涉 

的嘗試」，不是工業事故。他説，由於反對派已經粉碎，黨變得掉以製 

心了，但是，它必須保持警惕。「如果以為國際資本會讓我們安靜地過 

日子，那就愚蠢了，」他表示，「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階级還存 

在，國際資本還存在，它是不會平心靜氣地看着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 

的國家發展的。」他認為蘇聯有兩條路可走：耍麼繼續執行革命政策， 

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殖民地人民團結在蘇聯周圍，那時國際資本就會699 

千方百計地阻撓；要麼就作出議步，那時國際資本就|■不會反對『幫助J 

我們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變為『和善的』資產階級共和國J。英國建議 

把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劃分為兩個勢力範圍，但蘇聯能作出這瞬步 

囑？ I■全場高喊：不！」美國要求蘇聯放棄世界革命的政策，但蘇聯能 

作出這種讓步嗎？「全埸髙喊：不！」如果蘇聯同意和日本瓜分滿洲， 

就可以同日本建立「友好」關係，但蘇聯能作出這極讓步嗎？「不！」於 

是，斯大林接着説了下去。能同意結束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並償還 

沙皇和臨時政府的帝國主義戰爭債務嗎？「不山正是因為蘇聯拒鲍作 

出諸如此類的讓步，斯大林聲稱，國際資本才利用國內的敵人進行「级 

濟干涉」，結果就有了沙赫特事件。•這樣一來，一切都明白了。

斯大林提到自己看過的一部戲，名叫《繁忙的鐵路》，是年輕的「無 

產階级」劇作家弗拉基米爾，基爾雄（VladimirKirshon，生於1902年）所

,咨註：《斯大林全集》第U卷，第4J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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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戯廛的主人公是個從工人中提拔上來的黨員廠長，他在試圖重组自 

己的巨型工廠時，發現需要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人進行重組。「去看看這 

部戲，你們就會明白，那個工人廠長是個獻身於理想的人，他應該得到 

各方面的支持」，斯大林建議，還説「耐普曼分子伏擊那位工人廠長，埼 

個那個的資產階級專家對他暗中使壞，他的妻子攻擊他，儘管如此，他 

還是堅持鬥爭」。2,6

全會通過了一項決議，一字不差地支持斯大林在沙赫特事件上的路 

線，「為針對蘇聯的干涉和戰爭做好準備」o2'7黨的警察機關完全賛成： 

烏克蘭奥格伯烏首腦巴利茨基暗中寫信給亞戈逹説，沙赫特事件的審訊 

结果充分證實了斯大林同志在全會報吿中關於「為干涉做好準備」的结 

論。218烏克蘭黨組織的首腦卡岡諾維奇得出了和斯大林一樣的結論， 

並竭力主張黨應該在各個工業托拉斯當中「加強格伯烏的作用」，要安 

插澳格伯烏的全權代表，就類似於運輸部門的那種〔獨立的）格伯烏機 

構」。川卡岡諾維奇太瞭解斯大林了。

作為徹底的列寧主義者，斯大林在沙赫特問題上毫不留情，堅持發 

動攻勢，可在糧食收購問題上卻作了戰術撤退。碰他在當時的地位仍 

然要依靠在政治局投票中獲得多數，因此，他對李可夫讓步一無論如 

700 何，李可夫接受了沙赫特事件的結論——目的是保住伏羅希洛夫 ' 奧爾 

忠尼啟則和加里寧這幾票。全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提到富農對棍食 

收購的影響，但也明確指出「產生這些困難的原因，是市場平街遭到猛 

烈的破壞」，•而這就是李可夫的路線。人們紛紛指責與非常措施有關的 

過火行為：到4月中旬，全聯盟範圍內被捕的總計有16,000人，其中， 

根據第58條（反革命罪）逮捕的有1,864人，所以全會的決議決定，第 

107條不再適用於不出售糧食的農民。221不僅如此，懲罰過富農以外的 

農民的官員（「違反階級路線」），自己也會受到懲罰；有些官員受到了 

審判，甚至被處死。222這是一種驚人的反轉。

諱註，《鲜聯共產氣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仝會決議彙编〉（笫三分冊），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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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的基層官員在報紙上尋找幾個最高領導人講話中的微妙差別，並 

開始在私下裏議論斯大林和李可夫的分裂。「關於李可夫派和斯大林派 

的事情，我認為是（隱藏的）反對派分子寫的，他們總是混進囂的積極 

分子會議J，1928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在給伏羅希洛夫 

的便條中寫道。口也許就是在同一次會議上（1928年4月23日），斯大 

林抛出了要在哈薩克斯坦北部、烏拉爾地區、西伯利亞南部、北髙加索 

基至烏克蘭的處女地建立大型「國營農場」的問題，那是這些地方此前 

不曾有過的新農場。他把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Campbell）在蒙大拿 

州的大規模機械化農場（95,000英畝•）當作模板，而那也許是世界上最 

大 '產量最高的農場。224當國營農場的支持者加里寧説它們將會成為 

現有農莊（這些農莊最終都會被集體化）的補充時，斯大林插了 （兩次） 

話。"換句話説，斯大林的撤退只是局部的。他讓全會承認囂有權在 

形勢需要的時候再次採取非常措施。全會之後，他對莫斯科囂組織説 

（4月13日），危機雖然已經消除，但如果I•資本主義分子又『掉起花槍」 

來」，那第107條就會重新出現。226*

斯大林不需要等待很長時間：4月的糧食收購量只有3月的五分之 

一和2月的十分之一；農民們躲開政府官員，把糧食拿到巴扎上出售， 

價格是國家給出的五倍。由於政權的失謨以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隨 

制之間更大的矛盾，蘇聯經濟犯錯誤的餘地小了。有些地區，特別是 

烏克蘭和北高加索，遭遇乾旱和歉收。在哈薩克斯坦北部，惡劣的天 

氣和歉收讓許多家庭不得不試圖從市場上獲取供自己消費的糧食，從701 

而抬高了糧價；但是在收穫季節開始收糧的時候，市面上又見不到出 

售的糧食。為了防止糧食流入到這些歉收地區，路上設立了檢査站， 

而日子好過的農民一也就是有糧食的農民——既不願意按照國家規定 

的低價把糧食賣出去，也害怕按照市場的高價把糧食賣出去。有些貧 

農在問，為甚麼不讓富農多交些糧食。⑵在莫洛托夫和米高揚的主待 

和策劃下，從4月24日起緊急召開了一連串的代表會議，參加的有各省

,编註：约38,400公頃。

t譯註：《斯大林全集〉笫11卷，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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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組織負責人：有些地區的負責人要求重新動用第107條，把界定富農 

的標哗從擁有36噸糧食放低到12噸甚至7噸，並批評要求放過農民的 

建議和對有辦法收到糧食的官員的迫害。某個省的書記要求不要再在 

報刊上議論「過火行為」，他認為那種議論造成了「消極情緒」。w莫洛 

托夫一如既往地附和斯大林，他對他們説，「富農常常假裝成貧農寫信 

給莫斯科。你們知道，富農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瞭解如何在莫斯科四處 

活勤J。川並不是所有人的看法都一致：規定要收購到的糧食是不是现 

成的，只等去拿呢，有些地區的黨的負責人對此表達了有充分根據的懷 

疑，而在這一幕幕的背後，為了不再採取高壓政策，也在上演着一場博 

鬥。顼但是，由於糧食收購最減少，迫於壓力，政治局在4月26日決 

定，對農民恢復使用第107條。耳

1928年是對斯大林會作岀讓步還抱有希望的一年，但表明他心意 

已決的跡象隨處可見。就在此時，秘密警察關於農村地區的情緒報吿 

的內容，開始從價格剪刀差、工業品赤字等事實，逐漸轉向「破壞活珈 

和「階級敵人」的死灰復燃。&可笑的是，有時候斯大林炫耀力量的那 

些信號並不是故意的。例如，當時奧格伯烏的地方機關會給所在地區 

的黨委和蘇維埃呈送一些政治情緖報吿，但是在1928年5月16日，亞 

戈達發佈了一則註明「絕密」的通吿，痛心地表示，在給地方機構傳間 

的改治情绪報吿中，有人指名道姓地貶損工作人員，這就造成了一種 

［錯誤印象」，以為那些工作人員在説些甚麼，對誰説的，都受到嚴密的 

監視。「不僅在给外面的政治情緒報吿中不允許提到任何工作人員，就 

是在給內部的報吿中也要避免這樣。政府工作人員受到秘密警察的 

監視，顯然，這是一種假象。

作秀公審

在工會大廈飾有大理石牆面的圓柱大廳，從1928年5月18日開 

始' 持續了41天的沙赫特事件的審判埸而盛大，在當時的蘇聯是前所 

未有。冶這是自1922年以來全聯盟範圍內首次重要的公審，但影轡要 

遠通超過那次事件» 1928年進行的另一些審判，也是以汲取政治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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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例如軍事法庭審判的所謂列寧格勒褫境地區英一芬「間諜網」 

案，但在關注度和重要性上卻無法與沙赫特事件的審判相提並論。& 

番判安排在莫斯科，就是為了引起最大程度的關注；近100名經過挑建 

的國內外記者報道了審判的過程。咨到掛着紅布的法庭旁聽的蘇聯居 

民——工人 ' 共青團積極分子和外地的代表一有三萬多（黨後來聲稱 

有十萬人）。「成群結隊的人們吵吵嚷嚷地湧了進來，互相推採，搶佔有 

利的座位，」一名美國駐外記者寫道，「包廂裏漸漸擠滿了外交官、有影 

響的官員以及其他有特權的觀眾，他們又是鞠躬又是握手。F"穿着西 

服、戴着夾鼻眼鏡的審判長安德烈•維辛斯基顯得很突出；檢察長尼 

古拉•克雷連柯穿着獵裝、馬褲和裹腿。沙赫特事件的審判過程被拍 

成很多新聞片和一部獨立的紀錄片，朱庇特鏡頭下閃耀着克雷連柯的光 

頭。238無線電廣播了審判的過程。全國都在議論沙赫特事件。

當然，資本主義分子沒有了，革命前的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就必須承 

擔他們的角色。239在53名被吿中，20人認罪，11人部分認罪，其餘的 

削堅稱自己是無辜的。那些否認指控的人並不隱瞞自己對蘇維埃政權 

的厭惡，並不隱瞞自己不相信建設社會主義的夢想，但也表示，作為專 

業人員，他們仍會以負責任的態度做好自己的工作；然而，他們承認持 

有敵對的觀點，這被當成了從事破壞活動的證據。克雷連柯引用據説 

是工人的話，談到了在「工人階級的吸血鬼」手下受到的虐待。逆他围 

頭到尾都在對着旁聽席演戲」，一位親蘇的外國記者後來回憶説，「他抓 

住一切機會向警察機關挑選出來的旁聽人員高談闊論，贏得他們的掌 

聲。有些被吿有時候也和歡呼的群眾一起鼓掌。J24,但在供詞中對於成 

立反革命「組織」的時間説法不一。當德國技術員馬克斯•邁爾吿訴維 

辛斯基，自己只是因為每天夜裏都受到審訊，撐不住了才在供詞上簽703 

的名，而且自己並不懂俄語（因此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甚麼文件上面簽 

的名）的時候，表演就越發混亂了。在維辛斯基要求邁爾指證蘇聯居民 

阿布拉姆-巴什金有罪時，邁爾聲稱巴什金是他在蘇聯認識的最負責 

的工程師，一心撲在進口渦輪機上，而坐在被吿席上的巴什金也突然高 

如自己之前（幾分鐘前）的供述都是假話。維辛斯基宣怖休庭。大約 

40分鐘過後，巴什金再次承認了自己先前承認的罪行。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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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普遍認為，如果一個人是無辜的，那他就不會招認。再説 

了，在人為操縱的跡象背後，有些事情並不是空穴來風。早在1927年 

3月，空軍外租部門的負責人被捕，罪名是故意購買容克公司的劣質飛 

機部件，而且價格虛高，讓德國公司狠賺了一筆，還有就是私吞了大 

量回扣和損害了蘇聯安全。這名官員還被控在自己的私人住處向德方 

員工泄露蘇聯航空工業的狀況，在專業人員中間或許像是談論工作，但 

的確岀格了，有間諜活動的嫌疑。這名空軍外租部門的負責人在被捕 

兩個月後與幾個所謂的同夥一起被處決了。哪怕是出於尋常的金蟻方 

面的動機，與外國人勾結的沙皇時代的專家，也可能鑽蘇聯監管人員的 

空子，因為後者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不懂技術，或者容易受賄。當 

然，斯大林這個人非常多疑，他認為他們的動機還包括敵對的階級利 

益。不管怎麼説，資產階級工程師掌握着潛在的廣泛影響力，而斯大 

林除了嚴厲恫嚇，找不到別的辦法。241

被稱作I■莫斯科中心」的核心人物有：前立憲民主黨的杜馬代表拉 

扎•拉比諾維奇（LazarRabinovich，生於1860年）；頓巴斯煤炭托拉斯 

駐莫斯科代表所羅門•伊梅尼托夫（Solomon Imenitov，生於1865年）• 

他受到的指控是對反革命活動知情不報；以及栄髙國民經濟委員會官貝 

尼古拉,斯科魯托（Nikolai Skoruno，生於1877年）1他當時正從美國辑 

道柏林回國，在看到有關自己幾名同僚被捕的報道後仍回到了莫斯科。 

斯科魯托對法庭説他已經招認了，但是，據一位在埸的記者説汀從犯 

人家屬的旁聽席傳出可怕的尖叫聲，震驚了法庭……IT科里亞J，那個 

女人哭着説，「親愛的科里亞，別説謊，別説！你知道你是清白的。JJ 

斯科魯托崩潰了。維辛斯基宣佈休庭。十分鐘後，斯科魯托再次開 

704 口，説他決定撤回自己的供詞。「我原本希望如果我認罪並指控他人， 

這個法庭會對我寬大一點」，他説道。綃拉比諾維奇像伊梅尼托夫一樣 

否認對自己的指控。「我絕對沒有罪，我沒有甚麼要悔改的，我也不會 

乞求甚麼」，他説。從前讓拉比諾維奇負責全蘇煤炭工業，並使內戦中 

遭到破壞的礦井恢復生產的，不是別人，正是列寧。「在過去50年的公 

私生活中，我得到了完全的信任 ' 尊重和榮譽。我對所有人都開誠佈 

公。在我的能力範圍內，我為無產階級的事業服務，而無產階級也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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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完全的信任並幫助我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氛圍。我的工作一直都認 

真負責。對於破壞活動，我甚麼都不知道。」赤但拉比諾維奇是畢業於 

里彼得堡礦業學院並且是在1884年開始其職業生涯的，逮曾經是沙皇 

時代立憲民主黨的杜馬代表，所以明擺着他是維護敵對階級利益的。 

拉比諾維奇請求判自己死刑。他被判了六年：「我睡在監獄裏就跟睡在 

自己的床上一樣踏實。我沒做虧心事，也沒有甚麼要害怕的。卩46他後 

來死於獄中。）

德國大使馮•布羅克多夫一蘭曹，據説因為身材高大而成了外國 

人席位上I■最顯要的」人物，其實他當時正受到喉癌的折磨，但他拒絕 

離開莫斯科進行緊急治療（他的確戒了干邑白蘭地）。2“這位伯爵非常 

憤怒，因為被吿席上沒有法國和波蘭的國民，只有德國人。他感到痛 

心的是，自己歷經艱難，力主維持兩國關係，反而使自己的國家被蘇 

睇利用，受此大辱。但至少《消息報》（5月29日）在努力缓和斯大林的 

咄咄逼人。它寫道：「被吿並不是德意志帝國，也不是德國工業和德國 

公司本身，只是個別的德國公民。」審判期間，德國舉行了選舉，這件 

事斯大林在批准逮捕德國人時就非常關注。社會民主舞得票最多，920 

葛（佔投票數的30%）；德國共產黨也赢了，得到320萬，佔投票數的 

10%，排第四。啤酒館暴動後對納粹黨的禁令已經解除，但他們只得到 

2.6%的送票。5月31日，伏羅希洛夫寫信給斯大林，説德軍指揮部建 

議這年再派八名蘇聯軍官訪學；德國人也會派出包括馮•布隆貝格（von 

Blomberg）將軍在內的六名觀察員觀摩蘇聯軍演。伏羅希洛夫認為這説 

明德國想要繼續監視紅軍不斷增強的實力，並且寫道：「德國人認為红 

軍的力量強大了，足以應對與波蘭以及羅馬尼亞的衝突。」他建議接受 

德國人的邀請，並附上推薦出國的紅軍軍官的名單。斯大林同意了" 705 

這一切並沒有讓他獲得實現工業化和購買最先進的技術所需要的資金。

恃強凌弱者的講壇（1928年5飞月）
春季開始的新一波強制徵購，導致糧價猛漲，人們排起長隊，有些 

地方遂岡起了饑荒。大城市不得不實行配給制。拂當武裝小分隊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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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第二次來尋找儷藏的」糧食時，烏拉爾的一名官員試圖表達自己的 

絕望和憤怒，講述了一個老漢上吊自盡的故事：「他的兒子讓調查组看 

了他們儲備的所有糧食。給他們14 口人只留了 2普特〔72磅广桶食。那 

位80歲的老人覺得他這張嘴會吃得太多……我最擔心的是孩子們。當 

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帶來的只有恐懼和涙水時，這個政權會給他們留下息 

麼印象？严

奧格伯烏指示在殿村的線人一他們在全聯盟的數量達到8,596 

人一密切注意農村的私人小酒館和任何排隊婦女中的「反蘇維埃鼓 

勤」。项有些地方對於自己手頭有的，不管是甚麼糧食，都臨時實行了 

配給制。瑟爾釆夫從西伯利亞寫信（1928年5月24日）説，殷民再也没 

有俺食了，西伯利亞自身的幾個城市都可能要挨餓了。&斯大林把斯 

坦尼斯拉夫•柯秀爾派到新西伯利亞，柯秀爾則把自己的助手'很快 

又成為斯大林高級助手的亞歷山大•波斯克列貝舍夫帶在身擾。6月3 

日，西伯利亞黨委召開了「糧食討論會」，岀席會議的有西伯利亞各個 

地區的官員，還有哈薩克斯坦和烏拉爾的官員。柯秀爾在會上強調， 

要用第107條保持對富農的壓力。顼到1928年6月為止，在這個農業年 

中，全國的糧食收購量（1,038.2萬噸）只是略低於上年（1,059萬顺）。2" 

但是乾旱再加上4月底重新採取的「非常措施」，加劇了國內糧食市埸的 

混亂。如到6月，政權再次開始進口糧食。皎麻煩的是，許多殷民無法 

得到播種的種子。赤其他人乾脆對秘密通吿和報刊上的勸吿置之不理 ， 

拒絕種梃o257

斯大林是不會被嚇住的。1928年5月28日，他來到紅色教授學院， 

它位於從前的皇太子尼古拉學校，在奧斯托任卡街53號；接到邀請的送 

706有一些從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共產主義科學院以及社會科學研 

究院的俄羅斯協會挑選岀來的外校學生，但演講者是誰沒有提，這讓人 

充滿了期待。在隼備過程中，I■清潔工特意擦洗了地面，工人們打搖了 

院子，圖書管理員擺出了最好的書籍，掃煙囱的人爬上屋頂，教授們排

褊註*約3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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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隊理了髮」，據學院中一位年輕的車臣共產黨員説。他還説•官方在 

大廳襄懸掛了一幅斯大林的全身油畫像，但是，「用不鋒利的工具很粗 

阍他剪成的頭部，麗攤在附近的地面上」。有人故意捣亂，在畫面上斯 

大林的胸部貼了一句話，上面的字母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除了斯大 

林的顼顫，無產階級沒有甚麼可失去的。全世界無產者，歡呼吧！ J258

一幅替換的肖像畫很快就掛好了，那上面畫的是斯大林1922年 

在哥爾克坐在列寧的身旁。現在還不清楚捣亂的是甚麼人。在這所學 

院，過去托洛茨基和左派是很受歡迎的，而現在大部分左派學生已經被 

開除了。但學生們可能沒想到，斯大林即將發表他一生中最咄咄逼人 

的充滿左傾色彩的講話。斯大林的題為〈在糧食戰線上〉的講話，再次 

展示了 1月20日他在新西伯利亞的講話中展示的，此前還不為人知的美 

麗新世界。

斯大林再次描繪了一幅激動人心的圖景：朝着大規模農莊的方向 

一不是個體富農的，而是集體化的那種大規模般莊一立刻實現農業 

的全盤現代化。在沒有現成的農莊可以實行集體化的地方，會有新成 

立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斯大林講話的聲音很輕，比較單調，逸有長 

時間的停頓，」那位車臣共產黨員回憶説，「當然，斯大林帶有格魯吉亞 

口音，那種口音在他感到不安的時候顯得尤為明顯。」他［■連續誹了大 

槪兩個小時。他不時端起玻璃瓶喝水。有一次，他拿起水瓶，瓶子已 

经空了。大廳裏發岀笑聲。主席團裏有個人給斯大林又遞了一瓶。他 

幾乎喝完了一整瓶，然後轉向觀眾，頑皮地笑着説：『瞧，你們知道， 

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無論如何，我有好消息給你們：我的講話完 

了。J掌聲。」休息十分鐘後，斯大林回答了書面提問，其中有些很冒 

失：根據現有的材料，有個學生問的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阿道夫•越 

飛自殺時的造書問題，另外一個學生問的是奧格伯烏為甚麼要在普通黨 

員中安插吿密者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沒有回答）。開會的學生麗問到斯 

大林的講話對新經濟政策的影響；斯大林在回答時提到了列寧的教導 ， 

涉及辯證法和策略。「事實上，我們見證了一起歷史事件，伽位車臣共707 

產窯員後來恍然大悟，I■斯大林第一次闡明了他對未來的『集體農莊革 

命』的計劃。」2%講話刊登在《真理報》上（1928年6月2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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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再加上工人階級，是斯大林加速躍向社會主義的主要支持力 

量。共青團的成員總數從（1918年底的）2.2萬增長到（近三千萬條件合 

格者中的）二百多萬，這讓共青團成了一個龐大的組織。到1920年代 

末，約三分之一的黨員都曾經是共青團員。祯斯大林的機關把武裝的 

共青團積極分子和其他人一起派到農村，他們在那裏憑目測估算懺 

糧」，用左輪手槍砸農民的頭，把農民關進茅房，直到他們交出儒存的 

糧食。與此同時，警察根據第107條和第58條抓人的事情在5月和6月 

又突然增多，結果就出現了自發的「打倒富農」現象。許多農民逃到附 

近的城市或其他地區；有些甚至加入了集體農莊，因為他們擔心不這麼 

做就會餓死。但有些農民開始組織抵抗。「不能把村裏備用的糧食交給 

政府」，西西伯利亞比斯克縣的一群農民作出了決定一斯大林年初曾 

經秘密地視察過那裏。黨的官員試圖阻止農民集會，但是在比斯克， 

有個貧農跑去對村裏的蘇維埃主席講：「把糧食給我們貧農。要不然， 

我們就把它搶走。我們會先找黨的書記，如果他不肯乖乖把糧食交出 

來，我們就殺了他。我們必須拿到所有的糧食，建立一個乾淨的、役 

有共產囂員的蘇維埃政權。」據説在別的地方有些人説：I■讓我們拿起長 

矛打游擊吧。流言四起，説外國入侵了，白軍回來了。「農民處在強 

盜斯大林的壓迫下，」1928年6月，李可夫政府收到的一封信中説，陽 

貧窮的農民和工人是你的敵人。」如

當奧格伯烏報吿説，「富農J情緒、烏克蘭I■民族主義分子」情绪以 

及「農民」情緒正在軍隊中蔓延時，斯大林發動的圍剿反過來又製造出 

證據，證明圍剿是必要的。改李可夫擔心的總危機來了。

就像斯大林经常拒绝和自己的妻子娜佳説話一樣，他此時也不再跟 

布哈林説話，這讓認為布哈林和斯大林關係很近的人非常不解，也非常 

憤怒。赤1928年5月，接着又在6月初，布哈林寄了幾封信給「柯巴J， 

想要談一談。「我認為國內外的形勢非常嚴峻」，他寫道，並且還説在税 

708 收、製造品、物價或進口問題上，他看不出有任何經過深思熟虛的行動 

計劃。下一個收穫季節又要到了。令人難以置信，布哈林着重提到了被 

他視為誹謗的一件事情，即受人尊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揚•斯騰（Jan 

Sten）説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是錯誤的，托洛茨基的信徒事實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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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而且是被歷史所證實的」。布哈林寫道，事實上，「從思想上來 

説，我們的（必要的）非常措施已經在轉變成一種新的政治路線o撮後 

他建議説，在即將到來的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大 

會之後，I■我準備去一個地方，不管哪裏，只要沒有吵鬧，沒有爭鬥J。 

布哈林的信表明，他簡直無法相信斯大林會急劇左傾，義無反顧地改變 

整個戰略圖景。「集體農莊只能在幾年之後建起來，幫不上我們，J布哈 

林寫道，I■我們也不可能馬上為農莊提供啟動資金和機器。」如

斯大林沒有回應。267但是在6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爭眇發生 

了。當時，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宣稱黨的政策存在斷裂，而莫 

洛托夫則指責他們的言論「反黨」——這是一個不祥的説法。观就是在 

這次或接下來那次斯大林成立了一個折衷性的委員會——由他自己和 

李可夫組成一的政治局會議上，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間可能發生了 

直到當時為止最嚴重的衝突。最後，斯大林屈尊在自己的辦公室接待 

了布哈林。布哈林妻子的回憶錄提到，當時斯大林奉承布哈林説，「我 

們佰是喜馬拉雅山，其他人都微不足道」。後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 

當斯大林嚴厲指責布哈林時，布哈林把斯大林恭維他的話説了出來，包 

括説其他人「微不足道」的那句。斯大林臉色鐵青，大聲説：「你撒読。 

你第造出這個故事是要挑唆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反對我。哽‘

第二次戰術撤退（1928年七月全會）

農民的怒火繼續在暗中燃燒。「最高層的政府是以欺詐為基礎的， 

這就是下面所有人的看法」，1928年7月4日，一位農民寫信對《農民 

勸説。而且他還説，「可惜列寧同志去世了。他死得太早，沒能把他 

的事業進行到底。所以，你們政府的同志要是發生戰爭，不要太指望 

農民……我們的糧食被拿去養活英國、法國和德國了，而農民們卻被709 
原着餓了一週。」”°同一天，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再次召開聯 

席全會，起初幾天討論的是共產國際的事務。接着，米高揚在7月6日 

作了一個不太樂觀的報吿。對外貿易的「形勢非常緊張，比前兩年還要 

緊張」，他説。石油產量比國內的消費超出了很多，但石油出口沒能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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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以前糧食出口所帶來的收入（木材、皮毛、糖和棉花的出口也一樣）。 

過去在沙皇時代，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就是由糧食岀口支撐的。米高粉 

心情沉重地指出，真正能夠達到的出口水平或許還不到沙皇時代的三分 

之一，除非蘇聯的糧食收成出現奇蹟，呈跳躍式增長。271不安的情绪 

掠過黨內上層人物的心頭。272

那天深夜，7月7日的凌晨1:30,安德烈•維辛斯基在圓柱大廳宣 

讀了沙赫特事件的判決書。53名被吿中有4人被判無罪，其中包括兩名 

德國人恩斯特•奥托和馬克斯•邁爾。另有4人被判有罪但緩期執行， 

包括威廉•巴德施蒂貝爾（按照第58條他被判無罪，但按照第53條则 

犯有行賄罪）。奧托和邁爾在不到兩小時之後就被釋放了，他們去了大 

使的官邸；巴德施蒂貝爾也被釋放了，但因為已被Knapp公司解聘而拒 

絕返回德國。布，羅克多夫一蘭曹伯爵終於離開了莫斯科；外交人民委 

員部的人一個也沒有到車站為他送行。”3縛檢察長克雷連柯曾要求將 

22人處以死刑，在他的總結陳詞中，他在每個名字的後面都大聲説「死 

刑J；結果有11人被判死刑，但有6人被減為徒刑。總共有近40人被關 

進監獄，多數刑期為4到10年，不過，許多人只坐了 1到3年牢。即便 

有書報檢查制度，即便外國人只有獲得邀請才能旁聽，但事實上要安排 

這樣的公審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關於這一不完美的場面，政權從未公 

佈過獨立的文字記錄。圳不過，供鼓動人員介紹審判基本情況的小冊 

子仍然強調，破壞活動如何由於無產階級的強大而最終被挫敗。它遗 

敦促黨要讓工人與生產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要加強自我批評，以便和 

官僚主義作鬥爭，要做更好的I■政委」，密切監視資產階级專家，並培 

養蘇維埃的新的工程師幹部。圳斯大林後來聲稱，沙赫特審判對於「加 

強工人階級的行動意毗起到了積極作用。276

在7月9日晚間的全會上，斯大林沒有給批評者發言的機會。他説 

710 政治局採取非常措施只是因為出現了真正的非常情況一I■我們沒有後 

U—而他認為強制政策可以拯救國家。「認為非常措施在任何情況下 

都是不好的那些人是不對的。然後他直接轉向宏大的戰略問題。英

譯註《斯大林仝集＞第11卷，第150-151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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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勺工業化靠的是殖民地，德國靠的是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 

索取的戰爭■賠款，美國利用了從歐洲得到的貸款，而蘇聯沒有殖民地、 

我爭賠款或國外的長期貸款，只能依靠國內的資源。在這一點上，沒有 

那個布爾什維克能輕易表示異議。但斯大林想要得出布爾什維克立場的 

完整的邏輯。「農民不僅向國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間接税，而 

且他們在購買工業品時還要因為價格較高而多付一些錢，這是第一；而 

在出賣農產品時多少要少得一些錢，這是第二。」他實話實説。「這是為 

了發展為全國（包括農民在內）服務的工業而向農民徵收的一種額外税。 

這是一種類似於『貢税』（如'）的東西，是一種類似超額税的東西；為了 

保持並加快工業發展的現有速度，保證工業滿足全國的需要……我們不 

得不暫時徵收這種税。」斯大林沒想要掩飾：「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 

但是，如果我們抹殺這個事實，如果我們閉眼不看當前的情況，即我們 

的工業和我們的國家可惜暫時不能不向農民徵收這種額外税，那我們就 

不成其為布爾什維克了。」雖然選輯很有力，但他用的「貢税」這個説 

法在當時沒有發表一這讓大廳中的人們議論紛紛。邛

斯大林排除了政策上的其他選項，比如出席全會的索柯里尼柯夫 

提出的把購買農民糧食的價格提高25%。」應不應當消除城鄉間的I■剪 

刀差J，消除所有這些少得多付的現象呢？」斯大林用他此時特有的方 

式問道，「是的，無疑是應當消除的。我們能不能立刻就消除這些現 

象，而又不致削弱我國工業，因而也不致削弱我們的國民經濟呢？不， 

不能。严表面上，加快工業化步伐的殘酷應輯」就是如此：徵收」貢 

税J要比市場上的讓步更有效，至少暫時是這樣。「貢税」會不會一直繳 

下去？斯大林沒説。不過他倒是説前面的路會更難走。「随着我們的進 

展，資本主義分子的反抗將加強起來，階級鬥爭將更加尖鋭，而日益強 

大的蘇維埃政權將執行孤立這些分子的政策……鎮壓剝削分子反抗的 

政策，」他聲稱，「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垂死的階 

級自航放棄自己的陣地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向社會主義的前進不能711

設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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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引起剝削分子對這種前進的反抗，而剝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階级 

鬥爭的必然的尖鋭化»]2gk

列寧在內戰期間有過這樣的想法：勢不兩立的敵人的反抗，會隨看 

失敗的臨近而變得越來越激烈。赤而在那之前，在還沒有人聽説過斯 

大林的名字之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之父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就曽 

指出，一旦資本主義分子意識到自己是歷史上注定要滅亡的階級，他們 

就會作出更大的反抗。283不過，斯大林聲稱的「階級鬥爭將更加尖釦- 

就像他使用的字眼「貢税」一樣，語驚四座，留下了非正統的印象。但 

是，斯大林指出，農民決定不把他們的產品以固定的低價賣給國家是 

「糧食罷工」，是「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所發動的第一 

次反對蘇維埃政策的嚴重進攻」。2叫多年來，對於資本主義的包圍、 

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分子的敵意以及新經濟政策時期新資產階级（富農） 

带來的危險、國內外敵人的關聯、捲土重來的「干涉」的威脅，簡鞅 

説，沙赫特事件的威脅，斯大林談得比誰都多。沙赫特事件作為既成 

事實，其意義之大，決不亞於西伯利亞之行。在諸多總是伴隨看妥善 

觌行的戰一即在特定戰略方向上的即興之作一的神秘巧合中，有 

一個便是斯大林在全會發表演説的當天，對沙赫特事件中的五個人執行 

了死刑。

不過，沙赫特審判結束了，從I■非常狀態」返回的路還存在。7月10 

日上午，布哈林紧接着斯大林發表了演説。布哈林依然非常害怕讓斯 

大林抓住把柄，指責他「反對」中央的路線，所以他拒絕表逢不同的意 

見，根本就沒有向包括嘉賓在內的多達160人的龐大的髙層聽眾發出呼 

願。布哈林曾經認為，富殷是個威脅，因而需要壓制，甚至剝奪—— 

換句話説，農村的強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合適的。他曾經認為建設 

社會主義是必須的項現國家的工業化是必須的，保持警惕、與破壌行 

為作鬥爭也是必須的。而斯大林，作為一個謀略家，在1928年的四月 

全會上曾經用自己的退卻化解了布哈林的批評，結果由於隨後的事熊發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頁。

t譚註：《所大林仝集》第II卷，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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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強制政策帶來的收益逐漸減少）和人為的操縱（沙赫特審判），斯大 

林甚至不用等到最後就得到了人們的稱讚。發言時，布哈林不顔斯大 

林支持者的干擾，堅持要求全會討論事實。他談到全國發生的150次毂 

大規模的抗議，談到「謝米帕拉京斯克的叛亂，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勞動712 

力交易所的暴力衝突以及卡巴爾季亞的暴動」——凡此種種，都是當時 

確實發生的事情。286事實上，從1928年5月20日至6月15 H，在不同 

城市的勞動力交易所，記錄在案的暴力衝突有13起。頌名叢上仍是（真 

理報》主編的布哈林引用了顯然是該報收到的農民和工人的來信，但他 

也聲稱，對於這些令人不安的社會騷亂事件，有許多他只是剛剛知道， 

而且只是因為他親自去了奧格伯烏並在那裏待了兩天，仔細看了政治情 

绪報吿（正常情況下，那些報吿應該呈交政治局）。柯秀爾大聲嚷道： 

［你們因甚麼把他〔布哈林〕送進國家政治保衞局？（笑聲）。J明仁斯基 

回答説：「因張皇失措行為。（笑聲）。「

布哈林以社會中的不滿和動盪為由，堅持要求取消非常措施。「永 

遠嗎？」有人喊道。布哈林承認，非常措施有時可能是必要的，但不 

應成為永久性的，否則「你們就會有莊稼漢的起義，富農則讓莊稼漢承 

推責任；富農组織他們，領導他們。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起義反對無 

產階級，給以迎頭痛擊，結果是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 

消失。」對於布哈林描繪的社會危機和殷民叛亂的圖景，斯大林大聲説 

通：I■一埸惡夢，期上帝保佑。（笑聲。）J 288t

在這種恃強凌弱的氣氛中，7月11日，加里寧作了關於國營農埸的 

報吿，反對強行流放富農，因為那樣一來就有危險，在找到新的來源 

之前可能失去他們的糧食。I■有人，哪怕是一個人，能説糧食夠了囑？ J 

他説道，I■所有這些談論，説富農隱瞞糧食，説有糧食，但他不肯交出 

來一這都是些談論，僅僅是談論而已……只要富農有許多糧食，我 

們就會擁有它。」這是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政治局有可能拉到 

的一張主張取消非常措施的票。但加里寧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和

*讳註•《蘇聯歷史檔案選出〉第8卷，第290巨。 

t器註：《菲聯歷史檔案造编〉第8卷'第295貝。 



934 斯大林：權力的悖输

斯大林一致的，他稱糧食不足是因為「生產力不高」，這就「促使我們要 

組绒國營農場」。289

那天下午斯大林再次發言，並與其他發言者，特別是托姆斯基，進 

行了辯論。（在看到斯大林對托姆斯基的言語攻擊後，索柯里尼柯夫再 

次私下會晤加米涅夫，並在會晤中説斯大林「臉色陰沉、鐵青，露岀兇 

相，怒氣沖沖。給人一種壓抑感……其粗魯的熊度令人吃驚」。说•保 

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樣，托姆斯基也建議從懸崖遜後退。「你們今天後 

713退，明天後退，後天後退，沒完沒了地後退——這就是他説的將會加強 

工農聯盟的東西，」斯大林説，「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永遠讓 

步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湖然後，斯大林在震驚之餘屈服了 ：全會 

一致同意，取消「非常措施」。292糧價很快就調高了。的為了弄到糧食 

而擅自搜査、抓人以及關閉巴扎的做法成了要受到懲罰的犯罪行為；針 

對貧農和中農的涉及第107條的案件中止了，那些被關起來的農民也得 

到赦免和釋放。294斯大林在全會上的種種干預行為清楚地表明，他里 

持自己在新西伯利亞宣佈並在紅色教授學院重申的路線。測但他再次 

作了戦術撤退。也許他是不想強行製造分裂。斯大林想必也知道，布 

哈林已經和包括奧爾忠尼啟則' 伏羅希洛夫以及加里寧在內的其他政治 

局成員談過要在全會上解除自己的總書記職務這一問题，這就要求斯大 

林謹慎行事。祸儘管如此，撤退還是比較輕鬆的，因為他知道，自己 

只要回到老廣場大街给奧格伯烏打個電話就行了。

計中計？

季諾維也夫' 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組成了短命的聯合反對派，他們 

所取得的成果無非是加劇了彼此之間原本就很尖鋭的矛盾。羽1928年 

初，斯大林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流放到距離莫斯科約110英里t的 

卡盧加。季諾維也夫繼續懇求恢復自己在黨內的職務，逮在1928年5

,譯註•《蘇聯歷史檔案0!勁第8卷，第31】頁。

t編註•約177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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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真理報》上寫了一篇低三下四的文章，招來托洛茨基無情的嘲諷 

——「季諾維也夫就像一隻濕漉漉的鳥，他從《真理勸上發岀的聲音聘 

起來就像磯鵰從沼澤地裏發出的唧唧聲」。298最後，1928年6月，斯大 

林允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連同大約40名反對派成員一起恢復原有 

的職務。啪但斯大林的僕從似乎在背地裏散佈謠言説，布哈林及其盟 

友在表決時反對重新接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可以想見，這樣的 

謠言讓布哈林十分不安。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與加米涅夫以及布 

哈林的關係都很密切，有一次，加米涅夫從卡戲倒莫斯科的時候，似 

乎把上述傳聞吿訴了索柯里尼柯夫，而索柯里尼柯夫又單獨對布哈林講 

了此事，於是布哈林就請索柯里尼柯夫充當調解人。索柯里尼柯夫給 

身在卡盧加的加米涅夫寄了一封信，提供了自己在莫斯科的電話號碼； 

當加米涅夫在7月9日打電話時，索柯里尼柯夫就把他叫到首都與布哈 

林見面。

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狡猾的斯大林一手策劃的，又在多大程714 

度上是被他利用的偶然事件，現在還不清楚。現在清楚的是，斯大林 

並沒有採取措施去平息這種挑撥離間的傳言。現在同樣清楚的是，在 

當時，與流放中的加米涅夫的任何接觸都要受到奧格伯烏的嚴密檢查 

或竊藕。不過，索柯里尼柯夫不是那種願意捲入斯大林的陰謀詭計的 

人。但加米涅夫呢？他能夠去莫斯科，而且沒有受到阻撓。斯大林基 

至沒有收走他在克里姆林宮的住所——在那裏，7月11日上午，全會還 

在進行，加米涅夫再次接到索柯里尼柯夫的電話。「事態急轉直下，布 

哈林同斯大林徹底決裂了。」索柯里尼柯夫説，「撤職問題已經具體提 

出。加里寧和伏羅希洛夫背叛了〔布哈林）。」這是個爆炸性的消息， 

是一個中央委員不計後果、不顧危險地對一個非中央委員在一條受到 

竊聽的線路上説出的。索柯里尼柯夫和加米涅夫有聯繋一他們是僅 

有的兩個曾經在黨的代表大會上要求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人，而 

且索柯里尼柯夫可能還沒有放棄那個打算。加米涅夫很可能也還堅持 

那個想法，但他似乎也像季諾維也夫那樣，非常渴望自己能夠再次受 

龍，恢復與他的自我認知以及他的過去相稱的高位。在第二次通話後 

不久，索柯里尼柯夫就和布哈林一起出現在加米涅夫的家裏。（索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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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柯夫是在布哈林之前離開的。）把自己與索柯里尼柯夫帶有密謀性質 

的談話記錄下來的加米涅夫，再次這樣做了，還説布哈林情緒激動， 

大罵斯大林。

「我們認為，斯大林的路線對於整個革命是致命的，」根據筆記， 

布哈林對加米涅夫説，「我們同斯大林之間的分歧，比我過去同您之 

間的所有分歧要嚴重許多倍。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對局勢■的一致看 

法是：r如果我們現在在政治局裏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不是 

斯〔大林），那就會好得多。」」布哈林還説，他同李可夫以及托姆斯基 

開誠伟公地談過這一點，而他和斯大林已經幾個星期不説話了。虚 

是一個毫無原則的陰謀家，他把保持自己的權勢看得髙於一切。他的 

理論變化纱是服務於眼前要除掉甚麼人。」一起共事多年，布哈林仍 

然不知道斯大林既是一個堅定的左派，又是一個策略靈活的列寧主義 

者。但至少，布哈林明白的是，斯大林在七月全會上「作了讓步」， 

目的是「要置我們於死地」，而且斯大林「正在耍弄手腕，想把我們打 

成分裂分子」。布哈林還揭露説，斯大林裝成溫和派，「建議對沙耕 

715特事件的當事人一個也不槍斃J，讓別人替他幹這件事，自己在一旁 

看看，同時還在所有的談判中作了表面上的讓步。不過，布哈林嘲笑 

斯大林在全會上的兩個重要的提法是「白癡那樣的無知」：從農民那套 

收取的「貢款」和社會主義越是發展階級鬥爭就越是尖鋭。加米涅夫 

要布哈林説明他的力量有多大，布哈林説有他自己、托姆斯基 '李可 

夫、尼古拉•烏格拉諾夫以及一些列寧格勒人，但不包括那些烏克間 

人（斯大林用調走卡岡諾維奇的辦法「收買」了他們），並説奧格伯烏的 

「亞戈達和特里利塞爾（Trillisser）是我們的人」，但I■伏羅希洛夫和加里 

寧在最後關頭背叛了我們J。他還説，奧爾忠尼啟则「不是騎士。曾常 

來找我，破口大黑斯〔大林〕，而到關键時刻卻背叛了」，而I■彼得格勒 

〔列寧格勒）人……一談到有可能撤換斯大林便害怕了……非常害怕

*誰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8卷，第300 • 303-305、309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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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究竟是為甚麼要把如此機密、如此重要的事情吿訴加米涅 

夫這樣一個不是政治局成員而且正在流放的人？布哈林並不幼稚。他 

坦率地警吿加米涅夫不要給他打電話，因為知道自己的電話已被竊德 

（證據顯示，斯大林有次給他看過季諾維也夫與妻子的親密談話的文字 

話錄）。W1他建吿訴加米涅夫有人在跟蹤他們。但布哈林似乎已經絶望 

T。加米涅夫寫道，布哈林「常常因激動而雙唇顫抖。時常給人一種明 

知注定要失敗的人的印象」。皿因此，布哈林就冒險一搏。但他的行動 

也表明，他沒有放棄希望。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撇清説他反對加米 

混夫復職的謠言，以便先發制人，防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被斯大林 

拉過去對付自己、托姆斯基以及李可夫。認為斯大林需要那兩個卡盧 

加的流放者，因此會讓他們復職，這個看法讓人想不通，但布哈林顯然 

以為，斯大林僅憑自己無法管理國家。冲布哈林也不相信斯大林派裏 

面有甚麼高人他對加米涅夫提到1■笨蛋莫洛托夫，他竟想給我上馬克 

思主義的課，而我們稱他為「石頭屁股』」）。因此，要是明顯在向左轉 

的斯大林準備拋菜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那在布哈林看來，這位 

格魯吉亞人別無選擇，只能召回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也許還有 

托洛茨基。他們的會晤是基於可悲的誤會。

加米涅夫可能抱有類似的幻想，以為斯大林在左轉後需要他的幫 

助，但是對於加米涅夫而言，布哈林很可能被當成了達到目的的工 

具。両布哈林吿訴加米涅夫，「斯〔大林）熟悉一種手段一報復，而且716 

是從背後捅上一刀。可以回憶一下「甜蜜的報復』理論」。•後者指的是 

加米涅夫轉述的一件斯大林軼事，據説源自1920年代初的一次集體野 

餐，當時有人問世上最好的東西是甚麼一這屬於那種酒喝多了提出 

來的問題。據説加米涅夫的回答是「書」，拉狄克説是I■女人，你的女 

人J，李可夫説是「干邑白蘭地」，而斯大林説是對敵人進行報復。她顫 

然，在這件有着很多不同説法的軼事中，每個人都是公式化的：書生氣 

的加米涅夫、風流幽默的拉狄克 ' 據説是酒鬼的李可夫 '有仇必報的斯

'并註：《蘇聯歷史檔案選编＞第8卷，第306-307'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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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但是，如果加米涅夫當時自己就在報復布哈林呢？畢竟布哈林 

在囂的第十四、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猛烈地攻擊過他。如果加米涅夫當 

時自己就在討好斯大林呢？加米涅夫是個一流的陰謀家。他曾多次和 

斯大林聯手，包括巧妙地對付米爾赛義德•蘇丹一加利耶夫和穆斯林 

共產黨人的時候。加米涅夫構陷布哈林是可能的。他不僅把秘密會晤 

的內容記了下來，而且還把它們寄給了卡盧加的季諾維也夫。迎

加米涅夫後來聲稱，他當時打算在莫斯科待一段時間，但卻迫不及 

待地要親自吿訴季諾維也夫。也許真的如此。但是，像加米涅夫那樣 

的人，幹過15年布爾什維克的地下工作，並且諳熟蘇聯秘密警察的做 

法项道會以為這樣的一封信，給季諾維也夫的一封信，不被會拥截並 

報吿嗎?還有，加米涅夫説到布哈林的那些話，對布哈林來説極為不 

利。布哈林後來指責説，加米涅夫的筆記»「説得好聽點，寫的是片面 

的 '有傾向性的，省路和竄改了許多重要的思想」。知索柯里尼柯夫後 

來説得比較隼確：加米涅夫的筆記，「對於評估內部關係的尖鋭性和尖 

鋭化，表現岀一種特別的興趣」。观

我們或許永遠也無法知道，加米涅夫是不是想用這樣一個古怪的' 

有傾向性的文件，去報復布哈林並修復自己同斯大林的關係。就算是 

那樣，主動提出在受到嚴密監視的克里姆林宮進行那種荒唐的密談的， 

也不是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密謀一加米涅夫當時甄然並不 

知道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布哈林的盟友一是給斯大林送的一份厚禮。 

布哈林向非政治局委員泄露政治局的秘密，承認在設法解除斯大林的職 

717務，而且是指名道姓。被叫去和斯大林私下會晤的李可夫發現，布哈 

林正在和已被罷黜的前托洛茨基同謀加米涅夫商討政治局的機密事務， 

要把總'書記搞下台。李可夫跑到布哈林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舄他是 

個「優女人，不是政治家J。血斯大林可以依靠莫洛托夫，還有卡岡諾 

維奇，他們都是幹練而冷酷的組纖者，是斯大林意志的執行者；李可夫 

有甚麼？托姆斯基是個堅強的鬥士，但已無招架之力，而布哈林，很可 

惜，對於他在政權中佔據的關键位置來説，缺乏足夠的政治謀略。由 

於加米涅夫的筆耙，奧爾忠尼啟則也受到布哈林的連累——奧爾忠尼啟 

則忠於斯大林，但他或許並不討厭布哈林。奧爾忠尼啟則不得不在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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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面前為自己辯解。亞戈達也以書面的形式向斯大林解釋了布哈林提 

到的奧格伯烏支持解除總書記職務一事。這一切都源自有關布哈林反 

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復職的謠言。

未來的磚頭，現在的狠毒

劇變的跡象十分明顯。7月12日，莫洛托夫在蘇聯徵的全會結束時 

作了關於培養新專家的報吿，指出蘇聯在科學實驗室和學習技術方面的 

落後狀況，而且還舉例説，莫斯科有一所學校的設備還是1847年的， 

教科書是1895年的。他透露説廣袤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 

國只有117名學生在攻讀技術學科的博士學位。當然了，秘密警察以及 

新聞界此時正在和莫洛托夫串通一氣，圍攻寥寥幾個真正合格的資產階 

級專家。堀但斯大林並不打算繼續受制於這些階級異己分子。在蘇聯 

鶯的全會期間，中國共產黨結束了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那是中共首次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召開的代表大會。84名代表出席了大 

會（毛澤東留在國內）。莫斯科正式同意建立獨立的中共軍隊一這件事 

其實已經在做了一 斯大林不願蔣介石發動的大屠殺，仍然堅持這些 

軍隊必須打着國民黨的旗號。蔣在繼續進行武力統一運動，並於7月6 

日從一個土匪出身的軍閥（指望得到日本人保護的張作霖已經向滿洲撤 

退，但在途中被炸死了）手中奪取了北京。斯大林仍在撲滅中共內部的718 
托派觀點，儘管他此時正在國內推行某種托派觀點。

只有最最敏鋭的蘇聯政治研究者才能看透這個政權的迷霧。在讀 

了公開發表的斯大林對共產主義科學院的講話後一講話重複了這位専 

政者在西伯利亞秘密會議上所講的基本內容一被免職的臨時政府駐美 

大使鮑里斯•巴赫梅捷夫（Boris BakhmetefF ） 1928年8月寫信給流亡的立 

囂民主黨同仁瓦西里•馬克拉科夫説，「這個獨裁政權不可能覺得穩固 

和安寧，因為國家經濟生活的主要領域，也就是農業，最終要依賴無數 

m 民業主的善意」。巴赫梅捷夫認為，斯大林是「剩下的少數無可 

爭辯的狂熱分子之一……儘管大多數外國作家往往只是把他看作正在 

帶値俄國回到資本主義的投機分子」。他還指出，斯大林已經認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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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對待工業一樣，「蘇維埃政權必須把農業生產掌握在自己手中」。巴 

赫梅捷夫進一步指出 > 被稱為富農的農民——「雖然他們實質上不過是 

擁有兩匹馬和兩三頭牛的傢伙，不是剝削者」——已經漸漸承擔起從前 

貴族農業的功能，生產統治當局急需的剩餘產品。巴赫梅捷夫對斯大 

林先前在1920年代中期與托洛茨基等人圍繞新經濟政策的爭論一笑了 

之，因為現在斯大林本人也開始打壓這些作為生產者的富農了。巴标 

梅捷夫指出，這樣的做法從「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和共產主義學説」的觀 

點來看是正確的：需要由「麵包廠，也就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來代 

替私人業主，［■提供足夠的糧食，不讓政權受制於農民大眾一時的興致 

和情緒J。巴赫梅捷夫甚至明白，「可以察覺到黨內有一股反對斯大林新 

方針的潮流，這股潮流要比我想像的兇猛和湍急得多」°3,2

但是，就連巴赫梅捷夫，事實上就連政權內部的人，也沒有預見到 

斯大林向強制集體化和迅速工業化的大轉變會把重點放在對布哈林的百 

般羞辱上。7月17日，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一 

直旅到9月1日），出席大會的有來自世界各地五十多個共產黨的五百 

多名代表。從1924年以來就沒有召開過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中斷的時 

間長得讓人尷尬。沒關係，斯大林又操起了一根棍子’對付自己的二 

頭同盟中的夥伴。早在斯大林剛從西伯利亞回來的時候，共產國際物 

719委會的全體會議就揭鶴了所謂的右傾傾向。對於這種骯髒的活動»作 

爲轮子的托姆斯基説，I■每天抹上幾筆一這兒一點'那兒一點。啊 

哈!……憑藉這種聰明的把戲，他們把我們變成了「右派』°」'”布哈林 

已經不再去共產國際經•部了，雖然他實際上仍是名義上的負責人。现 

在，斯大林的代理人在代表大會的走廊裏散佈流言説'布哈林待在領 

導崗位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接下來也要被流放到阿爾馬一阿塔。 

為了報復布哈林這麼多年來的惡意中傷，托洛茨基在阿爾馬一阿塔也 

火上澆油，説布哈林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間的長短和他的決策權成反 

比。”代表大會拖拖拉拉開了一個夏天。1928年8月，斯大林把莫洛托 

夫安插到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加強與「右傾主義趨勢」的鬥爭。3,5

對於布哈林為了限制自己的權力，甚至解除自己的總書記職務而 

作出的努力——那要追湖到1923年的山洞會議——斯大林感到不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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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不是托洛茨基，對托洛茨基的敵意從1917年夏天托洛茨基加入 

布爾什維克的那一刻起就非常強烈，並且還變成了仇恨。斯大林一直 

把布哈林當作自己不曾有過的弟弟，甚至是當作兒子來看待，雖然他 

們之間只相差不到十歲。川當布哈林和自己的鳏夫父親（一名退休的敷 

學教師）一起住在有三間房的蘇維埃2號樓（大都會飯店），並把那裏變 

成年輕支持者和政治盟友的聚會場所時，斯大林也去過。1927年，斯 

大林讓布哈林搬進了克里姆林宮。布哈林的第二任妻子埃斯菲里•古 

爾維奇，一個擁有聖彼得堡大學學位的拉脱維亞猶太女子，從住在大 

都會飯店時就跟他分居了，但她當時和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盧耶 

旌的關係變得密切起來。兩家的女兒都叫斯維特蘭娜，她們在祖巴洛 

沃4號別墅成為好夥伴。布哈林享有一項前所未聞的特權：來去祖巴洛 

沃都和斯大林一起乘坐他的帕卡德車。不錯，對於斯大林虐待娜佳， 

布哈林和古爾維奇非常瞭解，因此後來有傳言説，因為古爾維奇太瞭 

解斯大林的私生活，所以斯大林就離間她與布哈林的關係。（夫妻価很 

快就分手了。但這裏面的原因要深刻得多，涉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戰 

珞問題。儘管如此，他們之間的怨恨仍非同一般。斯大林強迫「理論 

家J布哈林撰寫代表大會的綱領性文件，然後為了羞辱他，又全都推倒 

重寫。共產國際的左轉是以布哈林的名義宣佈的。3侣斯大林的狠毒是 

明面上的。

世界各地的左翼分子不可調和的分裂與內証表現得也很可怕。將720 

社會黨（非共產黨）污嶙成法西斯分子幫兇的做法，在共產國際第六次 

代表大會上完全制度化了。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帕爾米羅•陶里亞蒂 

（PalmiroTogliatti）不喜歡社會民主主義，但認為它的階級基礎（勞動群 

眾）與法西斯主義的階級基礎（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巨頭）截然不同， 

因而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口號（I■我們認為這種提法是絕對不可以 

接受的。我們代表團堅決反對這種對現實的歪曲」）。"9布哈林也説， 

「要是把社會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那是錯誤的。但是 

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手下所控制的那種帶有脅迫性質的氣氛中， 

「社會法西斯主義」被其餘的左翼分子強行通過，與共產黨內部的I■右傾J 

相互補充。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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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期間，斯大林把自己原定於6月10日開始的定别 

到索契度假的時間推遲到8月2日。關於他在1928年的度假情況，現在 

遗缺乏足夠的文獻資料。322我們知道的是，瓦列京斯基醫生帶來了著 

名的神經病理學專家瓦西里•韋爾濟洛夫（Vasily Verzilov） 治療專家弗 

拉基米爾■休羅夫斯基（Vladimir Shchurovsky），但我們現在沒有他們的 

診斷報吿。斯大林似乎經常抱怨肌肉和關節疼痛，這種疼痛在溫暖的 

硫磺浴中得到了緩解。他還跟這些醫生談到過農業和需要加強國營農 

場的問題，而這些顯然都是他當時正在考慮的事情。323

加米涅夫與布哈林至少又會晤了三次，儘管是為了他自己還是作為 

斯大林的雙面間諜，或者兩者都是，現在還不清楚。324國營農場的支 

持者加里寧，最終在全會上站到斯大林一擾，由此引發的傳言説，斯大 

林用一些不大光彩的材料威脅他（加里寧和一些芭蕾舞女演員私通，這 

是當時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斯大林得知托姆斯基正在設法爭取總書記 

門下猶豫觀望的安德烈耶夫等人。證據顯示，斯大林在1928年8月為 

信對莫洛托夫説，I■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托姆斯基（或其他任何人）去『威 

脅』古比雪夫或米高揚」。坦

由於在1928年7至9月恢復了糧食進口，蘇聯流失了大量黄金傾 

值L45億盧布）和其他貴金屬（價值1,000萬盧布）。外匯儲備減少了約 

30%，只剩下3.3億盧布。沒有人會給蘇聯長期貸款，因此，日益嚴重 

的貿易失街只能靠短期貸款來支撐，短期貸款續簽的代價很大而且枝有 

保證。蘇聯的外債攀升至3.7億盧布。326德國銀行開始懷疑延長短期貨 

721款的期限是否明智；德國自身也遇到美國資本流的減少所帶來的麻煩。 

「外匯外貿和糧食收購這兩條危險的戰線上都出現了困難」，1928年8月 

23日，米高揚給在索契的斯大林（［■親愛的索索」）寫信説。他聲稱，德 

國、美國和法國開始對蘇聯實行I■貸款封鎖J，同時政界和工業界人士 

也因為形勢■不明朗而在鼓動反對在蘇聯做生意。I■這就要求必須削減進 

口計劃；我們得把疼的地方砍掉，」米高揚寫道，「就進口而言，我們今 

年發展的速度會大幅降低。」他要求更多地關注除糧食之外別的出口項 

目。至於儷食戰線」，他認為收賄情況非常緊張。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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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總危機的意識十分明顯。地球化學家兼礦物學家弗拉基米 

爾'韋爾納茨基（Vladimir Vernadsky ＞生於1863年）1928年8月在日記 

帼道：「從國外回來的人感到驚訝的是對戰爭的預期以及報刊上相應 

的宣傳」，「在農村裏他們説，戰爭就要來了，我們要對共產黨員 '知譏 

分子，一句話，要對城裏人進行報復。」诩

斯大林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我認為貸款封鎖是事實！」8月28日， 

他紿米高揚回信，「在糧食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本來應該估計到這一 

新。德國人對我們尤為有害，因為他們想要看到我們被徹底孤立，好 

讓他們更容易地壟斷我們與西方（包括與美國）的交往。」仍幾個星期 

後（9月17日），或許是心情比較好，斯大林再次寫信給米高揚：「我在 

阿布哈茲。我們為你的健康乾了杯。严對於米高揚發出的警報的嚴重 

性，斯大林是不是完全清楚，現在還不明確。米高揚9月19 H還給也 

離開莫斯科去度假的李可夫寫了信，談到開始出現的國際金融封鎖以及 

因此而不得不減少進口的情況。米高揚報吿説，由於農民都湧到城裏 

来我吃的，列寧格勒排起了長隊，而烏克蘭的局部地區歉收也波及所有 

的相鄰地區，農民在到處尋找食物。長信的最後説，奧爾忠尼政則的 

健康狀況惡化，醫生們甚至不能在診斷上達成一致。釘’奧爾忠尼啟則 

被送到了德國治療。也李可夫在月底前去了烏克蘭，檢查那裏的糧食 

救濟工作。（•四年多來，我們一直在和烏克蘭的乾旱作鬥爭，」他在刊登 

在當地報紙上的一篇講話中説道，I■我們所付出的顯然還不能被視為足722 

务有效。广

但同樣是在9月19日，工業化的狂熱支持者瓦列里安•古比雪 

夫，在列寧格勒黨組織會議上説，工業的五年計劃即將開始，而且步子 

很大。「有人對我何説，我們在『過分工業化J，『咬得太多嚙不碎」，」對 

於李可夫等人的批評，他顯得不屑一麒，「但是，歷史不允許我們慢騰 

臆的朝前走，否則，明年就會引起一系列更加嚴重的反常現象。」也憤 

怒的布哈林在《真理報＞（1928年9月30日）上發表了題為〈一個經濟學 

家的札記〉的回應文章。文章表面上是不點名地針對用洛茨基分子」， 

實際上是針對古比雪夫及其身後的黨的總書記。在要求均衡的、「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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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危機的」工業化的同畤，布哈林預言説，完全取消市場再加上農民 

的強制集體化會造成不可測度的官僚習氣，結果會使黨垮掉。對於工 

業化］計劃」，布哈林用諷剌的口氣寫道，「不能用『未來的磚頭J建造国 

實的』工廠」。讽

然而，用未來的磚頭建造現在，正是斯大林的主張。他動筆寫了 

一篇文章，想要反駁布哈林的〈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但沒有寫完/ 

大概是他認為，跟布哈林進行公開的討論更好一些。斯大林從索契一 

回來，就因為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反對言論，讓政治局責備 

《真理報〉未经中央同意就擅自發表文章。可布哈林指出的問題也無法 

緩和斯大林的態度。「不管糧食收購進行得多好，它們都不會消除我們 

困難的基礎——它們可以讓傷口癒合（我想，它們今年就可以讓傷口瘡 

合），但它們不能把病治好，除非機械化提高了我們土地的生產率，並 

把農業在新的基礎上组織起來，」9月26日，斯大林從索契給米高摒寫 

道，滸多人以為取消非常措施和提高糧價會成為消除困難的基礎。布 

爾什維克中空虚的自由主義分子的空想！ J338

1928年秋天，農村開始第三波強制的耗食收購，力度比第一波 

（1-2月）和第二波（4月底-7月初）還大。询這種壓力所激起的農民的 

抗議活動規模之大令政權始料未及。到這一年結朿之前，政權正式宣 

佈，在大城市開始實行配給制。列預期的由於種子、化肥、拖拉機以 

及其他機械方面的改進所帶來的更高的產量，以及認為集賜化的農業會 

723 勝過私人的個體農業的看法都不見了蹤影。斯大林繼續拒絕布哈林關 

於辭職的牢騷，同時公開抹黑右傾分子，説他們對黨構成了嚴重的威 

脅。「不是直截了當地對我説，『我們不信任你布哈林，我們覺得你推行 

不正確的路線，讓我們分手吧！』一我也建議這麼做一，然而採取 

的是另一種做法。」布哈林在不久後猜測説，「因為首先必須羞辱 '侮 

辱 ' 敗壤名譽、踩在腳下，然後問題就不是滿足辭職的要求，而是|•因 

怠工」而I■解職』»這裏的遊戲是絕對清楚的°J34，t

關：佈哈林文抵》，第394页。

認註：《布哈林文次＞,2014年版，第5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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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人奧爾忠尼啟則從徳國治療回來後，於1928年11月給情緒低 

补再次想要辭職的李可夫寫了一封長信。「在跟您還有其他同志（斯 

大林）談過之後，我覺得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而這是最主要的」，奧爾 

忠尼做則寫道——真是荒唐。更荒唐的是，他還説，「我坦率地懇求您 

促成布哈林與斯大林的和解」一就好像那是李可夫權力範圍內的事情 

似的。李可夫怎麼想？奧爾忠尼啟則是個強硬的布爾什維克，一個完 

全按照高加索的習慣做事的格魯吉亞人，一個在無父無母的環境下成長 

起來的人，一個出了名的容易發火、脾氣暴躁的人，但是，在他身上一 

點也沒有斯大林那種極端的報復心理。而且奧爾忠尼啟則雖然和大家 

一樣，跟斯大林關係很近，但此時卻似乎並不理解他，或者説不想去理 

解他。他以為政治局內部難以消弭的不和只是因為最近的糧食收購運 

動，而沒有意識到如此沉重的高壓政策是新的永久性的現實，沒有意識 

到斯大林把該政策的批評者一律視為敵人。342

斯大林沒有放過尼古拉•烏格拉諾夫。烏格拉諾夫曾經是斯大林 

的門徒，是斯大林把他提拔到莫斯科黨組織首腦的位置，而且他還是 

迫害托洛茨基分子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但烏格拉諾夫公開站在布哈林 

一邊，結果全能的莫洛托夫在11月底頂替了他的職務。就在那個月， 

布哈林終於得到了與斯大林會晤的機會，他對此期盼已久。會晤持續 

了六個小時。據米高揚説，布哈林對斯大林講，他「不想爭鬥，因為那 

樣會對京造成傷害。假如開始爭鬥，你們就會宣佈我們背叛了列寧主 

aj。布哈林還説：「但我們會把你們稱作饑荒的組織者。」"'然而斯大 

林是不會動搖的：在到西伯利亞視察的時候，他就宣佈自己的目的是要 

把國家推向反資本主義的方向，而自從回到莫斯科，他就對一些親密的 

政治盟友和朋友表現出令人不寒而慄的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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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後來是這麼辦的。他會在1928至1933年，在擁有一億多人口的724 

蘇聯農村和遊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強制推行集體化—這是在第二卷講的 

故事。至少有500萬人，其中許多都是俄國最能生產的農民或牧民，會 

被當作富農「打倒」，也就是關進牛車，扔到遙遠的、荒無人煙的地方， 

而且往往是在冬季；那500萬人中，有些人為了免遭驅逐，趕緊自己打 

倒自己，變賣或放棄財產。那些被迫加入集體的人，則燒毀莊稼、宰 

殺牲口和暗殺官員。‘政權的城市突擊部隊粉碎了農民的抵抗，但全國 

的馬匹存欄數從3,500萬驟降到1,700萬，牛從7,000萬頭降到3,800萬 

頭，猪從2,600萬頭降到1,200萬頭，绵羊和山羊從1.47億隻降到5,000 

萬隻。在哈薩克斯坦，損失更為驚人：牛從750萬頭減少到160萬頭， 

羊從2,190萬隻減少到170萬隻。全國有近4,000萬人遭受嚴重的儀餓或 

儀荒，有500萬至700萬人死於可怕的饑荒，政權不承認有過的饑荒。2 

〔狗都被吃光了，」在烏克蘭的一個村子，有人對一位目擊者説汀我們 

吃掉了所有能弄到的東西一貓、狗、田鼠、鳥。明天天亮，你會看到 

樹皮被人剝了，那也是被吃掉了。馬糞都吃。是的，馬糞。我們還搶 

呢。有時候那裏面有整粒的糧食。J3

要推動一個農業國家進入現代社會，斯大林就必須實行集體化，持 

這種觀點的學者完全是錯誤的。4同帝俄一樣'蘇聯要想在殘酷無情的725 

國際秩序中生存下來，就必須現代化，但事實證明，市場制度與快速的 

工業化是完全兼容的，即便在農民國家也是如此。只有從共產主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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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能和反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強制的全盤集體化才似乎是必要的。 

而且從經濟上來説，集體化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斯大林以為，集 

體化既可以讓國家收購到更多低價的糧食，又可以提高總收成，但收財 

的糧食雖然迅速翻了一番，可收成卻減少了。長搦來看，集體農業其 

實並不比大規模的資本主義農業更優越，荏至都比不上小規模的資本主 

義農業，只要給後者提供機器、化肥、農學知識以及暢通的銷售渠道。' 

短期來看，集體化對蘇聯工業的增長沒有任何實質貢獻。6

集體化對於維持專政也沒有必要。私人資本和專政是完全可以兼 

容的。在法西斯意大利，實業家保留了巨大的自主權。同斯大林一 

樣，墨索里尼不願對國內就業的負面影響，支持消除通貨膨脹和國際收 

支逆差，因為他也認為，政權聲譽的關鍵在於「強」通貨。對墨索里尼 

來説，經濟學也要服從他的政治權力，可他並不信奉階級鬥爭之類的左 

翼意識形態。他要的只是實業家認可自己在政治上的最高權威。雖然 

里拉在1927年12月21日升值了（實業家對此曾堅決反對），出口也減少 

了 （失業率一下子上升到至少10%），但墨索里尼仍然得到了認可，S 

為他拒絕了法西斯工團派的要求，沒有把生產和消費強行置於國家的保 

護下。相反，法西斯政權降低了國內工業的税負和運翰成本，提高了 

對折舊和攤銷的補貼，政府合同優先考慮國內生產商，鼓勵工業集巾以 

減少競爭和維持利潤水平，提高關税，並分擔與意大利海外工業負債有 

關的匯率風險■意大利的專政並沒有着手摧毀國內在經濟上取得成功 

的人。如果那些人愚蠢到露出要充當政治反對派的苗頭，很快就會被 

關進監獄。這樣説決不是要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奉為楷模，只是想表 

明，當時並沒有任何東西妨礙共產黨專政接納私人資本一除了一些頑 

固的成見外。

726 世界經濟形勢的逆辑也沒有使集體化成為迫不得已的選挥。8全球

商品價格的下跌對蘇聯的打擊確實很大，因為它減少了蘇聯糧食 '石 

油、木材和糖的岀口收入，但是在1928年1月20日的西伯利亞重要講 

話中，斯大林沒有提到此類情況並且指出那是令自己作出決定的一項原 

因。如果全球貿易狀況對初級產品的生產者有利，難道斯大林那天在 

新西伯利亞就會説讓我們發展使用私人僱傭勞動的 ' 大規模私有富農農 



麟如果當初斯大林死了 951

莊嗎？看看全球楹食的高價吧，我們永遠也不會讓農民集體化！如果蘇 

聯在1927至1928年從國外獲得充足的長期貸款，難道斯大林就會説讓 

我們大力發展國內市場嗎？即使黨的壟斷地位受到威脅又怎樣！一種有 

害的看法認為，國際資本主義導致斯大林訴諸極端暴力並建立殘酷的命 

令随制，以實施對商品出口的控制，從而為工業化提供資金。這種看 

法忽視了大量豐富的證據指向了意識形態的顯著性，包括一開始意識形 

態在惡化蘇聯國際地位方面的影響。1920年代的蘇聯國內對於如何實 

現現代化有過爭論，但爭論的內容非常有限。在爭論中，一些重要的 

選項被排除了。9

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集體化不過是俄羅斯國家臭名昭著的鐵腕 

统治的又一實例，因為這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度一屬於和加拿大差 

不多的北方氣候一農業季節只有125天，時長大概是歐洲農業季節的 

一半，而歐洲的畝產更高。認為幾百年來俄羅斯國家在國內一直是野 

蠻的軍事佔領者，這樣的看法是片面的：亞歷山大解放了農奴，斯托雷 

平的農民改革是自願的。斯大林的動機不只是要和更幸運的歐洲對手 

籠爭。同斯托雷平一樣，斯大林要的是合併的、彼此相連的農莊，不 

是村社那種小而分散的條地，但他不是像斯托雷平那樣，把竇押在獨立 

的自耕農（富農）身上。國外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敎促舊政權的專 

業人員為蘇維埃政權服務，目的正是要從內部去改造它，建立俄國的民 

族主義秩序並全面復辟資本主義。10這樣的希望是斯大林所擔心的。集 

體化會讓共產黨人控制住廣大的農村，這在以往的俄國政權是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集體化就像國營和國有的工業一樣，構成 

了某種形式的表面上的現代化，否定了資本主義。因此，斯大林的確727 

是「解決」了布爾什維克的難題——用列寧在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的話説 

就是，怎樣把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丄

•潔註：《列寧全粉第43卷，第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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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總是存在不同的選項。因此，問题在於，列寧主義革命的內 

部是否存在不同的選項?尼古拉•布哈林在和斯大林走得很近、结成 

政治同盟的時候，考慮過新經濟政策背後這個有趣的問題。「過去我仍 

認為，我們可以一舉消滅市埸瀾係，」布哈林在《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 

農聯盟》中寫道，「而實際情況表明，我們恰恰耍通過市場關係走向社 

會主義。」真麼，再説一遍？「這些市場關係將由於其自身的發展而被 

消滅。「確切地説，怎麼消滅呢？好的，布哈林解釋説，在資本主義條 

件下，大的實體在市場競爭中最終會壓垮小的實體，因此，按照蘇聊的 

情況，國家控制的大公司以及合併起來的農民合作社，會擠垮小型的私 

人農莊。以這一咒語的某種版本——説蘇聯可以通過新經濟政策以某種 

方式［■長進社會主義裏面」一在黨內的許多小集團中生了根。但是， 

號召農民「發財吧！」，因而不經意間表明，通過市場不可能長入反資 

本主義(anticapitalism)的那個人也是布哈林。"當然，就像任何農民都 

會吿訴他的，就像許多人寫信給《真理報》——那是布哈林主編的—— 

以及其他報紙説的，農民剛取得一點成功，就要受到懲罰性税收的無 

情壓榨。而在1928年，由於糧食收購不足，勤勞的股民還受到了刑事 

處罰。當武裝徵糧隊從阿克秋賓斯克省的B.邦達連科(B. Bondarenko) 

那裏沒收了 8頭公牛、7頭母牛' 4頭牛犒、3匹馬、36噸小麥、赚馬 

車、1台打穀機和1座磨坊，同時曜判了他一年監禁時，邦達連科要求 

主審法官説明定罪的依據，因為他沒有犯罪。「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打倒 

你這種富農」，法官呵斥道。“這就是那個改變了許多人命運的提法。

通過自身不大不小的成功，新經濟政策在製造富農，而富農進而又 

帶來豐收。1928年7月11日，加米涅夫在與布哈林見面時，尖鋭地問 

他準備怎樣搞到糧食，記錄下來的回答是：「富農消滅多少都可以，但 

728 必須同中農和解.• J十但在官員們按照相同的階级分析作岀這樣決定的農

,譯註：《布哈林文S>2014年版，第280頁。

t潔註•《蘇聯歷史槽案送编〉第8卷，第305-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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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一個農民，1925年有3頭牛，1928年有了6頭牛，就一下子成了登 

記在冊的「階級敵人」。在乳品業中心沃洛格達——沙皇時代，斯大林在 

那裏流放過幾年一單是在1927至1928年，富農的數量就從6,315猛增 

到8,462，新的「吸血鬼」有二千多，而當時該省的農村黨員只有2,500 

人。”政權的商品糧依靠的只是200萬農戶，他們每戶耕種的土地超過 

8公頃。16這是很大一部分人口一不是布哈林説的只佔富農的3%到 

4%—他們因為自己的辛勤勞動而很容易被再次劃為階級敵人。包括 

布哈林在內的所有布爾什維克高層都贊同的那種階級分析，事實上保證 

了新經濟政策要是成功，就必定失敗。

布哈林沒有提出真正有別於斯大林的選項，他甚至沒有考慮到自己 

供乏政治影響力，缺乏有組織的權力基礎。名望更高也更有能力的人 

物是新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阿列克謝•李可夫。主持政治局會議 

並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作開、閉幕講話的正是這位有權威的李可 

夫。作為一個有天賦的行政管理者，他的才能令加米涅夫相形見細， 

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也望塵莫及。李可夫「合群而且熱心，經常到下 

屬的家裏拜訪，哪怕他們並不是共產黨員，」從1906年起就認識他而且 

革命後在他手下工作的西蒙•利伯曼（Simon Liberman）説，「他喜歡和 

他們一邊喝酒，一耀海闊天空地聊天。輕微口吃讓他比他的大多數令 

人生畏的同事隨和了很多。_T利伯曼想像中的那個熱心而親切的外省 

醫生，不是那個一心想報復托洛茨基，並在與反對派的內鬥中從不猶豫 

動搖的李可夫。據説李可夫經常喝酒喝多了——就像一則惡毒的笑話説 

的，I■托洛茨基在遗囑中要求，等他死了，要把腦子保存在酒精中，腦 

子給斯大林，酒精給李可夫」一可該傳言是否屬實，現在並不清楚。 

李可夫是個強硬的布爾什維克，但屬於比較穗健的那種，贊成財政紀 

律，主張量入為出。對於小規模農業最終必然會被大規模的機械化農 

莊取代，對於現代化農莊會是「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農莊，他沒有 

懷疑，但他也很看重新經濟政策階級調和的主張所帶來的穩定局面。 

他的立場，與其説是新經濟政策會把資本主義冶煉成社會主義（布哈 

林），不如説是強制集體化根本做不到，因為任何那樣的企圖都只會殷729 

掉自內戰和饑荒以來取得的進步，帶來新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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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李可夫對強制集體化破壞穩定的可怕後果是有先見之 

明的，但他除了堅持正在走下坡路的新經濟政策，不知道撰有甚度別 

的辦法。不過，在李可夫手下工作多年的另外一個人倒是知道一聲， 

他就是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與布哈林是高中同學的索柯里尼 

柯夫以溫和、理智著稱。在布爾什維克當中，他屬於出身比較富裕的 

那一群，比如克拉辛、契切林、拉柯夫斯基，而這在政治上會有點問 

題。但他的財政人民委員的工作事實上幹得很好。在布哈林和斯大林 

聯手重創聯合反對派時，索柯里尼柯夫與專政者發生了衝突，因為他 

堅持要求在處於壟斷地位的共產黨內部進行公開的辯論，包括季諾維 

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有公開辯論的權利，雖然索柯里尼柯夫在經濟政策 

上根本不同意他們的主張。即便在布哈林「發財吧」的講話引發了風波 

之後，索柯里尼柯夫也沒有縮回去不再稱頌市場關係。當然，和《農民 

報〉的創辦者兼主编雅科夫•雅科夫列夫不同，索柯里尼柯夫走得不算 

遠，還沒有鼓吹政權應該讓農民把他們實際擁有的土地登記為私有财 

產，可以買賣或繼承。但索柯里尼柯夫堅持認為，市場，至少是農村 

地區的市場，可以和社會主義兼容一不但在目前這一艱難形勢下是 

兼容的，而且永遠是兼容的。他逮堅持認為，所謂的富農是好農民， 

不是敵人。

索柯里尼柯夫贊成李可夫和布哈林堅持的與市場均衡兼容的工業化 

方式，但他走得遠多了，以至於明確拒絕了誘惑着幾乎所有共產黨人 

的那種幻想，即包，羅一切的經濟計劃在實踐上是可以做到的。（索柯里 

尼柯夫考慮到保持協調不太可能。）頂當然，財政人民委員部和其他部 

門幾乎所有的非布爾什維克專家都在這麼説，可索柯里尼柯夫是中央 

委員。他不是主張搞資本主義——很難想像那時怎麼可能會有布爾什維 

克這麼做還能留在領導崗位上一而要實行他的市場社會主義也不會容 

易。蘇聯的黨國體制在制度上不具備靈活管理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很多 

能力（索柯里尼柯夫除外）。新經濟政策的混合市場經濟尤其如此，它 

730需要對價格管制和利用國家權力打擊私商對國家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 

有敏鋭的理解。"但是，除了 1928年1月斯大林在新西伯利亞宣佈的道 

路，其他任何選項的必備前提都是：接受市場，拋棄計劃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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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初把索柯里尼柯夫趕出政治局和財政人民委員部的時候， 

斯大林任命他為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一管斯大林明明知道他不相 

信計割一'旦索柯里尼柯夫的事業並未到此為止。1927年5月，他作為 

底聯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識，並在 

會上實事求是地獨立發表了關於蘇聯經濟和社會主義的講話。很甄然， 

這次講話至少給一些外國恭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索柯里尼柯夫 

撩有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法語講得比布哈林還好。）索柯里尼柯夫認為， 

蘇聯的工業化模式在協調性和群眾參與方面獨具一格，但他呼龈加強資 

本主義世界與蘇聯之間的貿易和合作，尤其是以外國投資的形式來加 

强。”據《真理報》報道，一名瑞士記者兼左翼同情者評論説，從［這個 

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國會的所有席位」上，都傳來了掌聲，「就連英國人也 

鼓掌贊成索柯里尼柯夫的演説在黨報的這種正面評價之後，1927年 

夏天，索柯里尼柯夫與反對派決裂。22 1927年12月，斯大林在第十五次 

代表大會上讓索柯里尼柯夫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這對於一名曾經的反 

對派成員來説，可謂是絕無僅有。1928年春天，斯大林讓索柯里尼柯夫 

明壬石油托拉斯主席；石油岀口開始帶來大量的預算收入。

不過，索柯里尼柯夫畢竟是個人，不是派別。軍隊高層沒有一個 

是忠於他的；格伯烏高級特工沒有一個是為他工作的；他沒有歸自己掌 

握的克里姆林宮的電話網絡（維爾圖什卡），除非有電話找他；他是中 

央的一員，卻無權以中央的名義發佈指示。索柯里尼柯夫在斯大林的 

庇證下，一度享有最大的影響力，而現在，他贊成市場、反對計割的立 

場也需要有個政治上得力的庇護者，比如李可夫。由李可夫和索柯里 

尼柯夫組成的領導集體，既有政治影響又不缺乏才智，本可以成為在斯 

大林之外真正的替代選擇，只要李可夫和執政聯盟中的其他人神變看 

法，在農村的反資本主義問題上作出讓步。這樣的一種可能性會帶來 

一些重要的疑問：政權能在城市實行一種制度（社會主義），而在農村731 

又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嗎？這樣一種安排能容 

得下城市的社會主義嗎？到頭來，共產黨會不會被迫放棄自己的政治壟 

斷，而且，要是那樣的話，李可夫一索柯里尼柯夫的領導集體會不會 

笞應，或者能不能留下來？李可夫和斯大林的關係比和索柯里尼柯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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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而且根本不理解市場的意義，那他會接受索柯里尼柯夫作為夥伟 

嗎？23

當然，斯大林個人專政的存在，意味着在他偏好的道路之外任何赏 

際的而不只是在頭腦中思考的選項，都得要戰勝他的權力才行：要麼是 

由於他那一派成員的背叛而在投票中擊敗他，要麼是解除他的職務。 

布哈林試過這樣的瓣法但沒有成功，李可夫在斯大林提出辭職從而出現 

機會的時候沒有抓住。李可夫的行為大概是出於政治上的自保，是忌 

憚斯大林的權力和有仇必報的性格。不過，李可夫和政治局的其他人 

開始明白，斯大林這人不僅脾氣暴躁、自以為是、陰沉和愛記仇，而且 

是個內心強大、從不屈服的共產黨人和領導者，完全忠於列寧的思想， 

能夠肩負起整個機關，肩負起這個國家，肩負起世界革命的事業。"斯 

大林有戰略頭腦。這種戰略頭腦有其殘酷之處，比如出於政治和施虐 

的目的而試探布哈林的弱點，但對於管理民族事務和地區性的黨的機器 

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再説，斯大林周圍的那幫人都比不上他。奧爾 

忠尼散則不是戰略家，況且身體一直不好；伏羅希洛夫根本不像軍人， 

他也明白這一點；基洛夫有公共政治家的風度，但為人懶散而好色；卡 

岡諾維奇有組缎才能，可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米高揚崇拜斯大林，不只 

是因為他想要向上爬，還因為年輕；加里寧被低估了，但也決不能和斯 

大林相提並論；莫洛托夫在政治上有些能量，但就連他也活在斯大林的 

陰影中。斯大林的缺點決非小事，但完全沒有他的領導能行嗎？

最後，李可夫或許是希望斯大林會明白，強制轉向是愚蠢的。但 

斯大林會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沒能接受他們自己的列寧主義選輯。如 

果蘇聯需要在合併農莊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它的確需要），如 

果認為這一點最終應當在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的框架內進行（高層 

幾乎所有人都這麼想），如果農民不肯自願加入集體農莊（他們不肯）， 

732那列寧主義的結論是甚麼？要麼沒收農村的生產資料，要麼，從長遠 

來看，準備放棄黨的壟斷地位，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説，階級是政 

治的决定因素，而新資產階級的迅速發展必將帶來政治上的後果。「在 

階級問題上，他是毫不動搖、勢不兩立的，」斯大林到西伯利亞視察 

的時候，正在烏克闌的黨的機關中不斷高升的官員尼基塔•赫魯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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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ita Khrushchev)後來回憶説，「這是他最堅強的品質之一，為此他 

受到人民極大的尊敬。」”

歸根結底，不同於斯大林的主要選項是，主動放棄布爾什維克政 

樞，或者不得已讓布爾什維克政權陷入混亂一斯大林自己就差點兒引 

慙1種混亂»並且不只是因為集體化。

世界各地的威權主義統治者幾乎都不會膽大到跟列強對抗，從而將 

其個人的政權置於危險之中。他們追逐私利，任人唯親，妻妾成群，表 

面上鼓吹民粹主義，説是要維護祖國的利益，背地裏卻把祖國出賣給歐 

洲人或外國佬，中飽自己和下屬的私囊。例如拉丁美洲的獨裁者就是這 

方面的典型。當然，蘇聯自以為是世界強國，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它也 

是一個農民國家，內戰和饑荒的傷痛猶在，卻要對抗整個世界。布爾什 

麒通過政變創造了被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接着繼續用一種把自身處 

境變得越發艱難的方式行事，在他們通過艱苦鬥爭才贏得外交承認並且 

尋求更廣泛貿易往來的國家發動政變。但如果説，俄國在世界上面臨的 

挑戰一向很大，在既沒有盟友也沒有真正朋友的共產黨政權的統治下變 

得艱巨了 ＞那由於斯大林強硬的挑釁姿態，挑戰會變得更加票巨。

除了之前俾斯麥統一德國和日本明治維新所帶來的震撼——日本的 

狒戦增加了一除了與全球性的英帝國的長期競爭，當時還出現了一 

系列令人震撼的新情況：在從前的帝俄版圖內，出現了若干個反蘇國 

家，即波闌、芬蘭、波羅的海國家以及大羅馬尼亞這些I■邊陲國家J。 

此外，德、美、英、法甚至意大利都擁有世界領先的工業技術，而蘇 

聯一直想要利用資本主義分子的貪婪，以技術援助合同的形式，花大價733 

錢換取先進的機器以及在安裝和操作這些機器上的幫助。這其實沒起 

作用。斯大林考慮過承認沙皇時代的債務，以便同法國達成協議，但 

他不喜歡依賴外國的銀行家或是為了讓步而改變蘇聯國內的政治安排。 

在為了得到大額貸款和投資而剛剛重啟與德國的談判之際，他如同要挑 

釁似的，逮捕了沙赫特這一捏造的事件中的德國工程師，震驚了柏林和 

其他國家的政府。1928年夏末，《真理報》以冷峻的語氣寫道，沒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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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幫助，蘇聯將不得不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26可單憑自己的力量 

是一種妄想，紅軍會被更先進的技術打垮。

在集體化的過程中，斯大林不但失去了大量最高產的農民和一半的 

牲畜，而且沒能把蘇聯工業化所急需的包括農用拖拉機在內的機器設備 

隔到手，可他要是不這麼做，他的統治就有斷送列寧主義革命的危險。 

但是，一起偶然事件挽救了他輕率的賭博。1929年9月4日，紐約股值 

開始下跌；10月29日，市場崩潰。諸多結構性因素以及政策失羨將這 

埸金融混亂演變為大蕭條。到1933年，美國的工業產值下降了46%， 

德國41%，英國23%。美國的失業率達到25%，別的國家更高。國際貿 

易量減少一半。建設實際上陷入停頓。全世界的不幸成了斯大林未曾 

料到的大好機遇。

當然，按照馬克思主義思想，這決不是偶然的：資本主義按其本性 

來説就容易大起大落，市場經濟造成了蕭條、資本配置不當和大規模 

的失業，而對於這些問題，據説解決的辦法就是計劃。可大蕭條這種 

規模的資本主義危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那以後再沒有發生過)。此 

外，大莆條發生的時間剛好是在集體化和打倒富農運動開始之後，這對 

斯大林來説，是好得不能再好了。這一結果是意外的收穫。新建或徹 

底翻修的一千多座工廠的圖纸和先進的機器，幾乎都來自國外。”大爾 

條讓斯大林有了巨大的優勢：蘇聯人需要資本主義分子的先進技術，而 

資本主義分子突然間同樣需要蘇聯的市場。要是沒有大蕭條，資本主 

734 義分子難道還會那樣不顧一切地想要得到蘇聯的市埸嗎？實際上，資本 

主義列強不僅把最好的技術賣給了這個共產黨政權，甚至在發現蘇聯人 

違反合同，把為一個工廠購買的設計用於其他工廠後一外國公司的內 

部記錄以氣慣的語氣記載了大量諸如此類的欺詐行為——列強還繼續這 

麼做；資本主義分子大量:的資本貨物(capital goods)找不到其他買主• 

有些學者恰好把事情顛倒了，認為莫斯科當時面對的是「不願合作的世 

界經濟」。”意識形態和囂的壟斷是限制條件，而使事情得以可能的則 

是當時的全球經濟。實際上，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乃是雙重的大禮。沒 

有其麼比它對斯大林體制的合法化幫助更大了。但斯大林根本沒有料 

到大籲條即將來臨，沒有料到大蕭條會讓外國資本主義分子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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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讓我們忘記了斯大林的賭博究竟有多麼瘋狂一隗和列寧 

的十月政變、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約以及新經濟政策一樣大的， 

E至更大的賭博。對於強制的全盤集體化，別説是這個國家，就連共 

產黨都沒有做好準備。當然，斯大林可以利用警察機關的力量讓黨服 

齢但他還需要組織一場高調的公審，把「階級鬥爭」之火爛動起來。 

随着沙赫特審判而開展的大規模動員運動，導致很多合格的工程師被 

捕，而工程師在當時是非常緊缺的，是政權雄心勃勃的工業化所急需 

的人才。”清理掉據説是對抗當局或故意破壞生產的工程師所造成的混 

袖，要比這些所謂的破壞分子可能造成的混亂還要嚴重。無論是集體 

化還是階級鬥爭運動，斯大林都需要得到他自己的核心圈子的支持，而 

這一點只是在事後看起來才好像比較容易。

沙赫特審判以及相關的舉措，似乎為斯大林的個人專政提供了權 

加一方面可以克服集體化在黨的官員中的阻力，另一方面可以擊固政 

權的基礎。這項任務的緊迫性不僅在於要駁斥托洛茨基的批評一托洛 

茨基説斯大林的政權是工作人員的政權一還在於斯大林真的相信社會 

的基礎是工人階級。此外，許多年輕人，尤其是斯大林正在試圖團結 

的那些年輕人，還在暗中同情托洛茨基。3°總的説來，由於革命並沒有 

帶來富足與公正，蘇聯社會已經瀰漫着失望的情緒。警察機關的報吿 

中記載的「反蘇維埃」事件，實際上絕大多數都是老百姓在要求或希望 

政權實現社會主義目標。對I■國父列寧」的懷念，從渴望兑現革命承諾 

的角度來説是可以理解的，儘管這忽視了列寧統治時期的一些殘酷的事 

實。沙赫特審判有望成為一個契機，找回人們從前的熱忱。不過，從 

農村到廠礦的所有這些重大的變化，未必都是對斯大林有利的。他在735 

用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個人權力，來冒險。

對於傳主的描述，常常説他們的個性，包括他們關於權威與服從 

——也就是，關於權力——的看法，是在童年而且特別是在家庭中形成 

的。但是，我們真的需要把斯大林的政治觀點，甚至是他苦惱的靈魂 

的源頭，追溯到據説他童年時在哥里挨揍的經歷嗎？挨揍很可能是根 



960 斯大林：權力的律曹

本沒有過的事情，通常描述的那種程度的挨揍肯定是沒有，但即便有 

過那又怎樣？同樣，梯弗利斯神學院令人難以忍受的監視、吿密期 

横，是不是斯大林一生中對其個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響的經歷呢?那 

種培養神職人員的地方也是暴君和吿密者的溫床，但君主專制下的*  

個俄國都是如此，而且格魯吉亞的許多最溫和的孟什維克和斯大槻 

岀自同一所學校。不可否認，他和勇敢的拉多•克茨雷維里的深厚原 

情以及後者過早地死於沙皇獄卒之手，對他的影響很深，幫助他蘇 

了對超馬克思主義的終身信仰。作為一名忠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嘯 

大林舆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內佔壓倒多數的孟什維克的長期鬥爭也對 

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喚醒了他心中的廃鬼。換言之»斯大林那些 

明顯的、影響他作出重大政治決定的個性特徵，是政治鬥爭的結果。 

用政治鬥爭來解釋斯大林的個性5並不只是因為這樣做比較方便咽為 

關於他的早年生活和內心世界，缺少充足而可籠的資料）0斯大林從列 

寧那裏繼承了個人專政的可能性，但他在成為列寧繼承人的鬥爭中經 

受了嚴峻的心理考驗。

為了除掉托洛茨基，斯大林多年來煞費苦心—們之間的激瀨 

爭始於1917年，內戦期間變本加厲，近乎水火不容，而在列寧重病资 

則左右了囂內的思想生活。與托洛茨基的鬥爭對斯大林的性格影響很 

探。圈繞列寧口授文件的鬥爭對斯大林的影響同樣也很深刻°從】923 

年5至6月開始，斯大林捲入了為期數年的內鬥，在此期間瘻突然冒出 

了所謂的列寧囲囑」，而且它一再出現，不肯消停。他利用自己掌樓 

的多種權力工具，對那些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窮追猛打，可他總覺得 

736自己是受害者。這是否與某種由來已久或者新近產生的被害妄想症有 

恥於現有的資料來源，目前還無法確定。但我們可以肯定地敲， 

與反對力量一不僅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顷包括麒 

—的自相殘殺的政治鬥爭，揭示了這種行為的根源。

説到底，應位之爭」就是與一紙文書的鬥一幾行打印的話，沒 

有署名，也沒有確認身份的首字母縮寫。斯大林挫敗了遗囑提出的建 

議，但道囑引起的反轡是壓制不了的：斯大林這人是危險的；應該想 

瓣法解除斯大林的職務。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提岀辭職。他和他卩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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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停火協議，可他們卻讓起囑登上了《紐約時報〉。他無法相信任何 

人。儘管這樣，所有的事情仍然要他負責。所有的事情都扛在他的肩 

上。但他們領他這個情嗎？讓他們去做得更好吧。他們再次確認了他 

的辕導地位。但這絕對不夠。

封閉而又愛好交際、記仇而又懂得關心人的斯大林，粉碎了想把他 

惧制在二元結構內的所有企圖。他生性專橫，但要是願意，也會表現得 

很有魅力。他是理論家，卻很靈活務實。他對受到的輕慢耿耿焚懷， 

可他是一個早熟的地緣政治思想家，在布爾什維克當中獨一無二，不過 

卻容易犯下嚴重的戰略錯誤。作為統治者，斯大林精明而又心胸狹窄， 

勤奮卻往往適得其反，世故可又有真信仰。冷酷的算計與荒誕的妄想都 

是同一個頭腦的產物。他的精明足以把人看透，卻不足以擺脱虚妄的信 

條。最重要的是 > 他在1920年代越來越沉溺招陰謀。但斯大林日益嚴重 

的'嚴重到近乎偏執的多疑症，在根本上與政治有關，而且與布爾什維 

克革命所固有的結構性偏執，與共產黨政權在資本主義佔壓倒優勢的世 

界中被敵人包圍和滲透時所面臨的困境密切相關。

俄國革命——反對暴政和腐敗，特別是反對沙皇統治的無能一激 

起了人們對富足、公正、和平的新世界的渴望。但所有這一切都因為 

布爾什維克而化為泡影，他們在不經意間採用新的形式，無情地複製了 

舊政權的病態和掠奪性（甚至超過了他們的法國革命先驅，就如同亞歷 

克西•德•托克維爾為法國證明的那樣）。原因不在於客觀環境，而在 

於共產主義信念和有意的政治壟斷，它們使每況愈下的經濟形勢進一步 

惡化，而經濟形勢的每況愈下則被用來當作更進一步的國有化和暴力的737 

理由。社會經濟地位上的階級差別，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不容否 

認的•但把政治秩序建立在階級差別而不是共同的人性和個體自由的 

基礎上，過去是而且將來也永遠是毁滅性的。到頭來，所有非列寧主 

義的社會主義者發現，如果想要真正的民主，他們就得拒絕馬克思的召 

映，即否定並超越資本主義和市場。就蘇聯而言，對於任何擾沒有無 

可救藥地陷溺於意識形態的人來説，事態的發展給反思提供了充分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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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識到急需走岀列寧主義的死胡同：放棄適得其反的階級鬥爭；技 

受市場，承認它並非天生邪惡；鼓勵富裕起來的農民繼續發家致富，並 

帶動其他人也富裕起來。但要承認這些，實際上對於幾乎所有的布爾 

什維克重要人物來説，都是太難了。

不過，即便在列寧主義的框架內，蘇聯領導人本來仍然可以採用迁 

迴的方式，減少政權在處理內外關係時的偏執。蘇聯領導人本來可以 

接受部分和解，因為在全球範圍內，資本主義事實上並非處於垂死隋 

段，資本主義列強事實上並沒有想要不顾一切地推翻革命政權。但斯 

大林不是這樣的領導人。當然，所有的極權主義政權，為了鎮陽異已 

和蠱惑群眾，都需要製造出大量的「敵人」。但除此之外，斯大林還由 

於信念和個人性格的緣故，加劇了列寧主義中固有的瘋狂，把與整個世 

界的永久的戰爭狀態引向了與國內大多數人口的戰爭狀態，並把列寧主 

義的綱領推向了反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

斯大林一度和托洛茨基一樣，不喜歡新經濟政策，儘管斯大林又像 

列寧一樣，而且因為列寧，懂得為了更偉大的事業而採取實用主義態 

度。但是到1928年，就在托洛茨基被趕到哈薩克斯坦的時候，斯大林 

按照自己由來已久的左傾的核心信念採取了行動，因為就像1921年剛 

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時的列寧一樣，斯大林覺得革命到了生死關頭，覺 

得自己在政治上有採取行動的餘地。斯大林永遠不可能承認，在他看 

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對新經濟政策的批評是正確的：寛宏大量不 

是斯大林的性格，而且那樣一來，流放托洛茨基的理由就顯得不夠充 

分，從而會激起要為他平反的呼聲。但要是認為托洛茨基可能也會採 

取與斯大林一樣的做法，那就錯了。托洛茨基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 

種預璋人，也不是斯大林後來成為的那種領導人。

738 沒有列寧，托洛茨基再也沒有表現出他在1917年和內戰時期在列

事領導下表現出的那種領導才能。列寧的中風讓斯大林憑藉總書記的 

職務優勢繼承了個人專政。在這個極不對等的賽場上，托洛茨基依街 

可以進行出色的論戰，但是卻無法建立一個範圍不斷擴大的派別，分化 

對手，並將自己的信念與必要的策略性考慮相結合。更主要的是，托 

洛茨基從來就不是一個勤勉而又注重細節的行政管理者，不是一個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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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新地隨機應變的戰略家。不管他在核心信念上和斯大林有多少相似 

的地方，斯大林的能力和決心都要大得多。

但是，如果當初斯大林死了會怎麼樣？ 3,他在1921年就得過急性 

即尾炎，需要手術。「當時，手術的結果很難保證，」VN.羅扎諾夫醫 

生回憶説，「列寧早上和晚上都打電話到醫院我我。他不僅詢問了斯大 

林的健康情況，還要求作最詳細的報吿。」”做了局部麻醉後，斯大林 

仍然很疼，於是，羅扎諾夫就給了大劑量的氯仿，和他後來在1925年 

給伏龍芝用的劑量一樣大，而伏龍芝在術後不久就死了。*斯大林也許 

醐有潰瘍侑可能是因為斑疹傷寒），所以在術後按照政治局的命令 ， 

從1921年5月到8月，在北高加索的納爾奇克療養。"1921年12月，他 

又一次病倒了。35

後來，克里姆林宮醫生的記錄説，斯大林年輕時得過瘧疾。1909 

年流放時，他在維亞特卡醫院得了斑疹傷寒。那是舊病復發，因為他 

小時候就得過。斯大林的二哥格里戈里一斯大林並不知道他的情况 

——就死於斑疹傷寒。1915年在西伯利亞流放的時候，斯大林得了風 

濕病一這種病會周期性地發作一以及扁桃體周膿腫和流感。"革命 

前，斯大林還得過肺結核。他的第一任妻子卡托就死於肺結核或斑疹 

傷寒。斯大林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的室友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患有肺 

结核，結果斯大林搬了出去。1919年，斯維爾德洛夫似乎就死於肺結 

核。肺結核本來也可能要了斯大林的性命。

斯大林本來還可能被暗殺掉。檔案中記錄了一些拐彎抹角的例 

子，當時，潛在的刺客是可以接近他或者在他很可能出現的地方動手 

的。比如有一天晚上，捷爾任斯基在劇院裏注意到有人在入口裏面看 

張貼的佈吿；當斯大林出來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站在同樣的地方，做同 

樣的事。I■如果他們不是我們的人，」他在那天夜裏寫的一張便條上指示 

敲，「那肯定要注意了。把情況搞清楚然後報吿。J37

墨索里尼此時已經遭遇過四次暗殺，剛剛發生的一次是一個博洛尼739 
亞少年差點開槍打中他。38 1928年7月6日，在蘇聯黨的全會期間＞- 

胞炸彈扔向了莫斯科負責辦理出入奧格伯烏的通行證的辦公室。兇手 

與流亡的恐怖分子有聯繫。纾負賁領導人安全的白俄羅斯貧苦農民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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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弗拉西克(Nikolai Vlasik，生於1896年)正在度假，他被召回 

莫斯科加入了一個工作小組，負責整頓契卡、克里姆林宮、政府別墅以 

及領導人外出時的安全保術工作。據後來成為斯大林終身爾士長的弗 

拉西克説，這位專政者在1928年只有立陶宛人衞士尤西斯；斯大林到 

祖巴洛沃和索契的別墅，以及步行往返老廣場大街，路上都由尤醐備 

伴。40別説政權內部的人，就是一個下定決心的刺客，想要暗殺斯大林 

也是可以做到的。

1928年夏天，索柯里尼柯夫在和加米涅夫見面時引用布哈林的詩 

説，托姆斯基有次喝醉了，曾經湊近斯大林的耳朵小聲地説，「我竹的 

工人要開槍打死你」。f在其他版本中，這件事常常被説成是在索期 

大林的別墅發生的。説是在某人生日的那天，一幫人一邊喝酒、號 

肉串，一邊唱着俄羅斯民歌和革命歌曲。安不管詳情如何，政治局不是 

沒有考虚過暗殺斯大林。

斯大林當初要是死了，強制的全盤集體化的可能性一隗集眦 

的唯一形式一就幾乎為零，蘇維埃政權改弦易轍或瓦解的可能性就會 

很大。「環境造就了人，而不是人造就了環境，」歷史學家E.H.卡爾(E 

H.Carr)寫道，「歷史上的那些大人物們，幾乎沒有人比斯大林更話 

作為這一命題的明證。尸這個説法完全是錯誤的，永遠是錯諛的。所 

大林創造了歷史，改變了六分之一個地球的整個社會經濟面貌。大叛 

亂' 大饑荒 ' 人吃人、農村的牲畜遭受滅頂之災，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治 

M，都沒有讓斯大林退縮。即便政權內部的官貝當面吿訴他災難正 

在臨近，他遗是繼續前進，全速奔向社會主義，儘管有幾次他也佯裝撤 

退。這需要非凡的手腕、威嚇和暴力。它建需要深刻的信念，認為必 

須要這麼做。斯大林非常善於建立令人生畏的個人專政，可他也是個 

笨拙的人，對法西斯運動看走了眼，在外交政策上磕磕絆絆。但他意 

志堅定。1928年1月他去了西伯利亞，而且毫不猶豫。不論是好是壌， 

歷史都是那些永不放棄的人創造的。

識註•《辭聯歷史牆案18编〉第8卷，第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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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説，譯者的角色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對原 

作先睹為快。斯蒂芬•科特金的這部《斯大林》有個表面上似乎矛盾的 

特點：它本該寫的是某個人的歷史，但讀起來卻像是關於這人生活於其 

中的世界的歷史，而且在那幅徐徐展開的世界畫卷中，傳主本人有時在 

畫面中只佔據了一個不起眼的位置。

起初我覺得這種寫法有點奇怪，但看了作者寫的中文版序言之後就 

明白了。重要歷史人物的傳記怎麼寫，牽涉到作者對人與歷史關係的 

理解。斯大林是20世紀的焦點人物之一，也是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給這樣一個人物貼上標籤，再從他的生平事跡中選擇一些佐證材料，這 

樣做當然很容易，但沒有太多的意義。舉凡一段重大的歷史，儘管它 

可能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卻不能把這段歷史完全歸於這個或那個歷 

史人物。就像人們常説的，時勢造英雄，歷史人物歸根結底只能借勢 

而為。如果説他能給歷史打上一點自己意志的烙印，必定是因為他先 

做了時代中某些強大潮流的代表。不管他個人是如何突出，在他的身 

後，總有無數的其他人和事。從這個意義上説，重要歷史人物的傳記 

不過是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和理解更廣闊世界的窗口，提供了可以順藤摸 

瓜的線索。

斯大林傳第一卷的翻譯，花了整整兩年時間。由於原作涉及俄國 

革命前後大量的人物和事件，翻譯的過程對於譯者來説也是一個不斷學 

習和瞭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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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引用了很多斯大林和列寧的話。關於這些內容，我盡量在現 

有的權威中文文獻中找到它們的可靠翻譯。這方面主要引用和參考的 

是人民出版社《斯大林全集》第1版和《列寧全集》第2版的譯文，還有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以及人民出版社的《蘇聯共產 

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對於原作的引文與相應 

的中文文獻偶有出入的，會在譯註中予以説明。對於原作中沒能從上 

述中文文獻檢查到的引文，則由譯者自行譯出。

翻譯時經常碰到的一件麻煩的事情是，書中一些專有名詞，如人 

物、國家、區域、地點、組織、機構、政治集團、建築物等，在現有的 

中文文獻中有時會有不同的譯名，這會給讀者帶來不便和困惑。例如 

「伊凡」和「伊萬」、「左派共產黨人」和「左派共產主義者」、「土耳其斯坦」 

和「突厥斯坦」、「保安處」和「暗探局」或「保安局」等。就連斯大林的名 

字也有不同的譯法：「朱加施維里」和「朱加什維利」。亂上加亂的，還 

有翻譯之外的因素，例如，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的某些機構經常改 

組，結果這些機構的名稱會變來變去，而在這些機構任職的同一個人， 

其職務的名稱也會隨之變化。這其中的典型，就是蘇維埃政權的軍事領 

導機關。它時而分成「陸軍人民委員部」和「海軍人民委員部」，時而又 

合併為「陸海軍人民委員部」。另外，對於書中提到的一些地名，採用甚 

麼樣的譯名，需要結合當地的歷史，例如「梯弗利斯」和「第比利斯」， 

「蘇呼米」和「蘇呼姆」。在本書中為了儘量做到譯名的統一，採用了兩個 

標準，一是商務印書館的姓名譯名手冊，二是《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

這本書從翻譯到出版差不多有四年半。期間除了出版上的波折所 

耗去的時間之外，編輯的過程就有一年半。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甲骨文工作室邀請我翻譯這部書。也要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的陳甜和胡召洋兩位編輯，他們耐心細緻的工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另外還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給了這本書盡早出版面世的機 

會；要消弭地球上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間的分歧與隔閔，最終還是要靠 

交流和對話。

李曉江於常州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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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6, March 29, June 13, June 15, June 18, June 21, July 19, August 1, and August 

2,1922.

27 Pravda, April 28,1922.

28列寧的便條説要在莫斯科周圍500英里(編註：約805公里)範圍內建一些模範療 

養院。他還故作神秘地加了一條指示(F又及：保密」)，要求做好祖巴洛沃的橙 

食供應和運輸工作一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那喪有政府別里，列寧的也在建。 

Volkogonov, Lenin:politicheskiiportret, II: 34 (APRJ\ £ 45, op. 1, d. 694,1.2).據説加米 

涅夫和捷爾任斯基在祖巴洛沃也都有別墅。

29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 Il'iche Lenine [1956-61], II: 342 (V. Z. Rozanov, "Zapiski 

vracha").

30官方把列寧此次發病的時間記成是5月25至27日：Golikov,也面加才競厶加, 

XII: 349.另見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e Il'iche Lenine [1979], III: 320； Molodaia 

p/ardiia, 1924, no. 2-3： ac 113; Fotieva, Iz zhizni, 178-9; Ogonek, 1990, no. 4: 6; PSS, 

LIV: 203;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 215; Izvestiia TsKKPSS, 1991, no., 2： 130-6； 

Trotsky, My Lift [1930], 475.

31 Chuev, Sto sorok, 193.

32例如，對於加米涅夫，列寧在1921年年底寫道，「可憐的傢伙，軟弱、害怕而又 

胞怯」一而列寧對加米涅夫的評價是相對較髙的，而且(就像莫洛托夫回憶的) 

相比於對季諾維也夫是「更喜愛他的」。Pipes, Unknown Lenin, 138 (December I, 

1921); Chuev, Sto sorok, 183.另 ^Volkogonov, Lenin:politichaktiportret, II: 61. {fc 

自己一部文集的序言中加入了指責季諾維也夫的內容，只是在臨出版前才刪掉 

(當時斯大林強烈建議列寧不要刪)° 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t, 143-6.

33利季婭•福季耶娃在1918年8月接手列寧的私人秘書處；到1920年，它縛共有 

七名工作人員(連她本人在內)：五名助理和兩名文員。福季耶娃的兩名重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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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是格拉謝爾和沃洛季切娃。其他人包括N. S.克拉辛娜(N. S. Krasina)和N.S. 

勒柏辛斯卡婭(N.S.Lepeshinskaya)。斯大林的妻子娜佳•阿利盧耶娃有段畤間負 

責列寧的檔案和最機密的文件 ° Rigby, Lenins Government, 103-5； Kolesnik, Khroniia 

zhizni semi Stalina, 28; Rosenfeldt, The "Speciar World, I: 123.戈爾布諾夫(Nikolai 

Gorbunov .他取代了邦契一布魯耶維奇)會一直擔任人民委員會事務管理局局長 

和李可夫手下的私人秘書。

806 34據説列寧對他身擾的一個工作人員説過，「我不太懂得人民，我不理解他們八

這名工作人員説「列寧想要和一些共事多年的同志，和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 

娜以及瑪麗亞•伊里奇娜商量」。雅科夫•沙圖諾夫斯基(YakovShatunovsky)， 

引自Shacunovskaia,Z也〃時切必,36-7.「在私人依附關係是社會组織中一個有機

• 组成部分的社會裏，列寧的超然態度在文化上是革命性的。」Jowitt,用血酩血 

Disorder, 7.
35 Mal'kov, Zapiski, 150-2, 154, 181; Bonch-Bruevich, Tri pokusheniie naV I. Lenina, 102； 

McNeal, Brule of the Revolution, 185-6.正是1918年秋天在哥爾克莊園搬樹林中短暫 

的休養期間，列寧撰文對考茨基作了尖鋭的反駁。

36要是沒有客人，一家人就在廚房吃飯。餐廳的門正對着列寧的房間。房裏有一 

張寫字糧，放在窗子前面一從窗子向外看，可以看到參政院廣場——還有桌 

子和一張小床。克魯普斯卡婭的秘書薇拉•徳里徳佐(VeraDridzo)是少數可以在 

那裏和列寧一家一起吃飯的人之一° Dridzo, Nadezhda Konstantinova Krupskaia.

37 Zdesenko, GorkiLenirukie, 115, 144 (照片中的那輛勞斯萊斯安裝了雪天用的牽弓微 

帶).

38和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一夥的托洛茨基後來聲稱♦斯大林曾想把列寧隔港起 

來(許多學者都採納了這一説法)。事實上，安排列寧住在哥爾克，這件事是政 

治局集體決定的，包括托洛茨基在内。

39 1922年，斯大林到哥爾克探望列寧的時間分別是5月30日、7月10日、7月30 

日、8月5日， 8月9日、8月15日、8月19日、8月23日、8月30日、9月12日, 

9月 19 日和 9月 26 日。Ul'ianova, Mob otnoshcnii V. I. Lenina I. V. Stalina," 198； 

Ul'ianova, MO Vladimireirichc," no. 4: 187.加米涅夫去了4 次：7月 14 日' 8月 3 日， 

8月27日和9月13日；布哈林4次：7月16日、9月20日、9月23日和9月25日； 

季諾維也夫2次：8 月 1 日和 9 月 2 日。J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200-1.

40 Wentinov, Novaia eknomicheskaiapolitika, 46-53.

41 Izvestiia TsKKPSS, 1991, no. 3： 183-7;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11-2 (弓I 自 

APRF.f 3, op. 22, d. 307,1.136-7).

42 Izvestiia, TiKKPSS, 1991, no. 3: 185.

43據瑪麗亞的描述，列寧説：「你在耍滑頭吧？」「您甚麼時候見我耍過滑頭？」斯 

大林反駁説。Izv?stiia TsKKPSS, 1989, no. 12: 197-8.

44 Izvestiia TsKKPSS, 1991, no. 3:198.

4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32-3; I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3： 121 (1923 年 

12月 31 日政治局的集體信);RGASPI, £ 17, op. 2, d. 209,1.9-11 (1926年 1 月 1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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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it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全會).M. I. Ul'ianova ob otnoshenii V I. Lenina i I. V Stalina," 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 196-9 (at 197); RGASPI, f. 14, op. l,d. 398Jl-8.忠於斯大林的葉梅利 

揚•雅羅斯拉夫斯基回憶説，列寧「煩透了」托洛茨基及其在理論和政策上沒完 

沒了的公開辯論 ° 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4: 189.

Pipes, Unknown Lenin, 124 (1921 年 3 月 13 日).

1921年6月16日，政治局開始研究把托洛茨基調到烏克蘭擔任糧食人民委員。 

托洛茨基拒絕接受政治局的決定，結果中央委員會為了討論這個問題，不得不提 

前召開全會。在此期間，托洛茨基給烏克蘭黨組織負責人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 

基打了電話。據説後者吿訴他，已經採取各種措施把糧食運進烏克蘭。可列寧當 

時收到的文件與這一説法相反。列寧同托洛茨基在7月16日到23日之間見過 

面，並作了一系列廣泛的討論。1921年7月27日，列寧在再次接待托洛茨基時收 

回成命了。兩人就托洛茨基的行為達成了某種妥協。托洛茨基仍舊負責蘇維埃的 

軍事工作。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135-42 (引自 Lstvstiia TiKKPSSJ99Q, 

no. 7： 187; RGASPI, £ 17, op. 3, d. 190,1. 4; Vbprosy istorii, 1989, no. 8:13&-9;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 105-6; Leninskii sbomik, XXXIX: 359; RGASPI, £ 17, op. 2, d.

71,1.5,24; £ 2, op. 1, d. 200015,1.1-lob, 5,24-5;以及PSS, LIV： 148).

Chuev, Sto sorok, 193.另見 Ulam, Stalin, 207-9;以及Service, Stalin, 189-90.,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357; Fotieva, Iz zhizni, 183-4. 1922年 6月 13 日，列 

事顯然好多了，可以讓人把自己從莊園的輔助建築搬到主樓房子裏，但是在第二 

天，他頭部的血管痙攣，於是，他對科熱夫尼科夫説：「好了，就這樣了。要發 

病了 0 J Golikov, Viz血血加泌厶加% XII: 353-4;V61kgonov, 6 月 18 日，《真

理報》刊登公吿，暗示他感覺很好，只是對醫生在飲食起居上的限制很不满意• 

laiatiia HKKPSS, 1989, no. 2: 198-200;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23-5. 

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 197-8; Volkogonov, Tntskii, II: 23.

RGASPI, £ 558, op. 1, d. 2397,1.1.

PSS, LIV; 273 (譯註：《列寧全集》第 52卷，第464頁)；Golikov, Vladimir Wich 

厶》加,\11：充9.7月18日給斯大林的信開頭讓人看不懂：「我非常認真地考慮了您 

的答覆，但不同意您的意見。」尚不清楚這説的是甚麼。

Lenin, V I. Lenin, 547;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257 (弓 I 自 RGASPI. £ 2, op. 1, 

d. 25996,1.1).

Volkogonov, Lenin: Lift and Legacy, 416 (弓| 自 APRE f. 3, op. 22, d. 307,1.23),出席會 

議的有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李可 

夫、拉狄克、布哈林和丘巴爾。

Mikoyan, uNa Severnom Kavkaze," 202.另見 PrwMz, August 6,1922.

Focieva, Iz zhizni, 285ys.

Lenin, V. I. Lenin, 548-9 (RGASPI, f. 2, op. 1, d. 26002)； RGASPI, f. 5, op. 2, d. 275, 
\,^XII$uezdRKP (b). 198; RGASPI, f. 558, op. 11, d. 816,1.37-43,49.作為莫斯科 

蘇維埃主席和莫斯科黨組黴負責人，加米涅夫已經是列寧在政府中非正式的主要 

替代人選 ° Rigby; Lenins Government,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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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RGASPI, £ 5, op. 2, d. 275, 1.4-6;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tiia vSSSR, 

1:11.

60沃爾科戈諾夫推測，列寧預計並希望托洛茨基會拒絕，尤其是考慮到，在托洛庆 

基拒絕後列寧並未讓政治局做岀決定並（在這件事情上）對他執行黨的紀律・ 

Volkogonov, Trotskiiy II: 23-4,薩哈羅夫（Sakharov）原本是細心的學者 , 他也覇列 

寧當時是希望托洛茨基拒绝，但這一猜測目前沒有文獻證明。Sakharov也 

raspute, 98; Sakharov, Poltticheskoe zaveshchane, 190-1.

61 Lenin, V, I. Lenin, 548-% Pipes, Unknown Lenin, 171, 174 （列寧給斯大林的信 , 上面 

有記號 1 收錄的是副本 » 172-3）;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464,466-7.

62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0-1,

63 RGASPL f 17. op. 3, d, 312,1.4; £ 5» op, 2, d. 275,1.4-6.

64斯大林很快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公開了托洛茨基拒絕接受任命的情况:加 

/W的包198.

65 SochineniiatV: 134-6.

66 Karaganov, Lenin, 1:382;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371.

67列寧慨然應允人們的請求 > 在會議議程結束後 > 讓描影師（RA奧楚普（PJL 

Otsup））用一组照片為後人記錄下了這一事件。Karaganov, Lenin. I: 400-2; 

Vospomianiia o Vladimire Wiche Lminet IV: 446; Pravda, October 4, 1922.

807 68 Naumov,411923 god," 36;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57 （弓 I 自 RGASPI, £ 2,

op.2,d, 1239,1. 1）； Volkogonov, Lrnin:poliricheskiiportret. II: 24.列寧的回信沒有註明 

日期；瑙莫夫推斷它是在1922年10月2日以後寫的 . 當時列寧回到了莫斯科，

69 PSS, XIV: 245-51； Izvestiia^ November 】，1922; Fotieva, ■feMi初4 231-2, 1922 年11 月 

1日，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同三駕馬車召開會議：斯大林（JK的機關），加 

米涅夫（政府）和季諾維也夫（第三國際）• Lenimkiisbomik, XXIX: 435； Golikov, 

Vladimir Wich Lenin, XII: 454.
70处5,XIM270,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官方週年慶祝儀式上，列寧得到了一件道 

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鋁質肖像，由莫斯科一座工廠製造。殳從"物,November% 

1922; Golikov, Vladimir IVich Lenin, XII: 466-7.

71 PSS, XLV: 278-94; Lenimkii sbornik. XXXIX: 440; Vospominaniia o Vladimirt iMt 

Lenine [\979]t V： 452,459-61.462-3,468-9,472-3; Voprosy istoriiKPSS, no. 9： 41-3.

72 Pavliuchenkov, uOrdat mechenostsev^ 195-6 （引自 RGASPI, £ 4, op. 2, d. 1197,1.1）； 

PSSf XLV: 30-9; Lenimkii sbomik, XXXIX: 440; Vo$pominaniia o Vladimire Itiche Lfnint 

[1979], IV: 452-3;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8-9 （RGASPI, E 85, op. 1/S» 

d, 13,1.8-9: Nazaretyan to Orjonikidze, Nov, 27, 1922）.

73 Chervinskaia, Lenin, u rulia strany Sowtov. II: 240-1 （B. M. Bolin）.

74 Rosmer> Moscou sous Lenina 23 L 另見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33-4.

75 Pravda, November 21,1922; PSS, XLV: 300-1; Lenin, K L Zr山% 566-73 （完整的文字 

記録）.

76 PSS.XLV：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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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Pravdat January 21, 1927; Golikov, Vladimir Wich Lenin, XII: 509; PSSt XLV: 463; 

Bessonova* Biblioteka V L Lenina1 56； Fotievat Izzhizni. 240; Izvatiia^ December 1,1922.

% Bof&）The Stalin Phenomenon.

[9 Chuev,S初切處 38L

的 Swing, Die Unwalzung des osteuropaischen Agrarvnfasmng. 5-6.

將十章專政者

I Chuev, Takgovoril Kaganovich, 190-1; Chuev, Kaganovich, 263.

2他繼绸指出，「今年的收成不太平衡，總的來説，要比期望的低很多：哪怕是幾個 

•月前估計的數值都有可能被證明太高了。明年的情況不容樂觀。」Boumeand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dfft Affain, VII: 376 （未註明日期，日期是根據內容推斷的）.

3 L. D. Trotskii, MKak moglo eto sluchic'sia?"見於 Irotskii, Chto i kakprokoshlo, 25-36 （at 

25）；Trotsky, Stalin, 393.另見Rotsky,My丄弛512.持同情態度的美國左傾記者尤 

金•萊昂斯（EugeneLyons）認為，斯大林只具有「選區政客那種華而不實的才能， 

卻被抬高到近乎天才的地步」一他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很高的謝賞。Lyons, 

Sulin, 159.

4 E. 0 Preobrazhcnskii, aStranitsa iz ego zhizni," Pravda, March 18, 1919: 2.另見 Duval, 

"Ihe Bolshevik Secretariat"; Duval, **Yakov M. Sverdlov."

5關於從各地區黨委到中央的各種各樣的諸要，參見Service,也硫靈氐可加 

Revolution 277-95.

6 1919年3月18日，即斯維爾德洛夫的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宮宮牆裏的那天，列 

事在大都會飯店召開的會議上説：「現在要擔負起他一個人在组幾方面，在桃週 

和技專長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維赭德洛夫同志 

眼去一個人所管的各個重要部門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跡前進，才能勉強完成 

他一個人所做的工作。」PSS, XXXVIII：79（譯註：《列寧全集》第36卷，第乃頁）. 

另見列寧為斯維爾徳洛夫所寫的計吿：TVzJt/A March 20. 1919.

7托洛茨基説加里寧是他提名的。TV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182 （托洛茨基给 

盧那察爾斯基的信，1926年4月14日）.一年一度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權威性甚 

至還趕不上沙皇時代的杜馬。對於這個新權威的真實結構，最為透徹的分析見 

於Vishniak,Zerg加0加，〃向m理論上»人民委員會對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負 

責，後者在形式上擁有组绩人民委員會及其各部的權力（1918年七月憲法的第35 

條）。人民委員會的任務是頒佈法令和指示（第3Z、38條），但這樣的法令要得到 

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准；人民委員會還應每週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吿其活動。 

（Avdeev, RnoUutsiia 1917goda, VI: 167.）在實踐中，人民委員會發揮主権實體的作 

用。斯維爾德洛夫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説一出言不夠謹慎，但很 

皑確——人民委員會「不是像宣稱的那樣，只是執行機構；它是立法'執行和行 

政集於一身的 ° J Zasedanie vserossiiskogo tsentralnogo ispolnitelnogo komtteta4%osozj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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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7.1919年3月16至30日，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是米哈伊爾・弗拉塞 

米爾斯基(Mikhail Vladimirsky)。

8 Stasova, Wspominaniia, 161 .另見 kbakh, Tbvarishch Absobut.

9尼古拉•奥辛斯基寫信給列寧(1919年10月16日)，建議「由三位中央委員，也 

是三位最著名的組織者，組成一種有組織的專政」，並提名斯大林、克列斯廷斯 

基和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同時認為捷爾任斯基也行)。RGPASI,£5,op.l, 

d. 1253,1.6.奧辛斯基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對斯維爾徳洛夫的評價:加& 

RKP(b), 165.自從奧辛斯基反對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約•列寧就沒再讓他檐 

任高级職務。

10 Schapiro, Origin of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77], 266.
11 Daniels, "The Secretariat," 33.克列斯廷斯基承認存在不足：Deviatvyis,ezdRKP(b),\\. 

12例如參見季諾維也夫在第"I"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April2,1921.

13雖然在列寧的阻撓下，克列斯廷斯基沒有被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在479名有表 

決権的代表中，還是有161人寫上了他的名字，這是黨的歷史上绝無僅有的事 

情。X/W[I963],402.克列斯廷斯基還丟掉了在政治局的位置(1921年3月16 

日)，作為蘇俄代表被派駐徳國。列寧沒有念及舊情：1918年‘當列寧遭到槍聚 

的時候，克列斯廷斯基的妻子是第一個救治列寧的醫生0
14 Nikonov, Molotov, 517—8; Zelcnov, "Rozhdcniic partiinoi notncnklauiry, 4.另見All, 

uAspects of the RKP(b) Secretariat"
15 1920年發放的通行證是 82,859張：Izvestiia TsK, no. 3 (39), March 1922: at 55.

16 Harris, "Stalin as General Secremy： the Appointment Process and the Nature of Stalin's 
Power,” 69 (引自 RGASPI, £ 17, op. 2, d. 78, L 2); Pravda, April 2, 1922 [季諾维也 

夫 D; Izuestiia TiKKPSS, 1990, no. 4: at 176.
17 PS£XLIV：393-4.莫洛托夫後來回憶説，當他1921年開始負責黨的書記處時，列 

寧吿訴他説，f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書記，你應該抓政治工作(政策)，要把所有的 

技術性工作交給副手和助理」。Chuev, Stosorok, 181.
808 18 Daniels, “Stalin's Rise to DiCTatorshipJRosenfHdt,£MW"加""论另見 Dan池,他

Secretariat"; Rigby, "Early Provincial Cliques"; Roscnfeldt, Stalins Special Departments",以及 

一些被錯誤地否定的評論，如 Gabor Rittcrsporn, Russian History/Histoin M 17/4 

(1990), 468,以及J. Arch Geny, Russian Review, 50/3 (1991), 372-74.
19 "Iosif Stalin: opyt kharakteristiki (September 22, 1939),"見於Trotskii, Portrttj 

revoltutsionerov, 46-60 (at 59), 35],n35 (費爾什京斯基註,引用了托洛次基1930年 

代的筆記).托洛茨基還在別處寫道，「斯大林之所以能夠掌權»不是憑藕個人的 

品質，而是憑藉非個人的機器。而且不是他創楂了這個機器'是逍個機器創造 

了他「。Trotsky, Stalin, xv.

20 Avtorkhanov, Tekhnoloffia vlasti, 5; McNeal, Stalin, 82.
21 「斯大林在二十年代的上升根本就不是一個『自動」的過程 ＞」塔克在19乃年正確 

地指出，「一個天賦岀眾的人需要具備他在那些年喪頭示出來的技巧，才能通過 

像布爾什維克政壇那種變化莫測的水域」。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392.



:第十疏 975

22列寧個人的秘書處同時也是人民委員會的秘書處。它收集了每一份1918至1922 

年的政治情緖報吿和荒唐的政策提案。

23 1920年3月31日，捷爾任斯基建議制定兩份工作人員名單，一份按字母俳序， 

一份按地區排序，這個建議立即獲得採納。RGASPI>f,l7,op.ll2,d. 14,1.183.

24 RGASPI.f 17, op. ll,d. 114,1.14.

25 XIhKadRKP(b), 62-3, 180(维克托•諾金［Viktor Nogin) ) 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 

會修訂委員會成員).諾金於1924年5月去世。

26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2-3 (RGASPI, £ 85, op. 1/S, d. 13,1.10).

27 強 J章利用了 Vsia Moskva (Moscow: Moskovskii rabochii, 1923)以及"〃 Moskva v 

karmant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26)等原始資料。

28斯大林曾向列寧反映工作過於繁重，請求減輕一些任務一這樣説不是沒有根據 

的 > 雖然他很少去工農檢査院或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斯大林放棄了在政府中 

的這兩項職務，為的是把全部時間都用在黨的機關，不過，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帝 

國參政院仍然保留了一間政府辦公室。

29 Razrahenie a^amogo voprosa, 174.

30這是在政權的整個歷史上農村黨員佔比最高的時候。Rigby, Communist Party 

Mmbmhip, 135.

31 Pethybridge,O〃eS呼物以《力力.1924年，作為農業省的斯摩棱斯克在每1萬名達到 

勞動年齡的農村人口中,只有16名共產黨員。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必季諾維也夫在1923年赋的代表大會上乾脆説共產黨是城市的政黨。A7//W 

旳包39.

32 Pirani,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155.

33 Pirani,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101.

弘 Menia vstretil chclovek srednego rosta

35 Barminc, Vingt ans au service de 1'U.R.S.S., 256-60.

36列寧懂得「政策是要由人去執行的」。ASSXLV： 122-3.這是斯大林在1935年提由 

的口號「幹部決定一切」的一種早期的説法。

37 Shefbv, Moskva, kreml1, Lenin; Volkogonov, Lenin: Lift and Legacy, 230; Durancy, "Anist 

Finds Lenin at Work and Fit."

38這楝出租屋實際上匯敗了不同的部門：同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阿列克謝•李可夫 

一樣，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加里寧也在這裏的二樓設了幾間辦公室，儘 

管他們的主要辦公室會設在帝國參政院，跟列寧在同一樓層。沃茲德維任卡街3 

號以前是保管沙皇外交部檔案的，現在變成了蘇維埃國家檔案館(後來為了擴建 

列寧圖書館，這楝建築被拆掉了)，而沃茲德維任卡街6號以前是一家私人診 

所,現在成了克里姆林宮醫院• Barmin, S成也方Mf屬口,155.這棟被稱作「彼得戈 

夫」的出租屋建於1877年j 1902年加蓋了第四層。它被指定為蘇維埃4號樓。中 

央委員會的出版部門位於沃茲德維任卡街9號，而莫斯科軍區的軍官經濟協會修 

建的沃茲徳维任卡街10號將成為軍需庫；那裏還有共青團中央的辦公室、青年 

近惭軍出版協會和集體宿舍。貝拉•庫恩1923至1937年一直住在這裏，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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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809 49

柳克斯飯店。沃茲德維任卡街再往前是莫羅佐夫公館以及舍列梅捷夫家族在莫 

斯科的宅院，人稱「街角之宅」。沃茲徳維任卡街和克里姆林宮垂直；莫霍瓦亞 

街和克里姆林宮平行。沃茲徳維任卡街在1935年更名為共產國際大街；莫無瓦 

婭街更名為卡爾•馬克思大街。Sytin, Iz istoriiMoskovskikh ulia [1948].

IXsnezd RKP （b）, 357, 610, nl 18; Pavliuchenkov, Rossiia Nepovskaia, 61; Pavliuchenkov, 

◎den me版n。由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後來成為國家建築博物餚 直到 

如今。

Berkman, Bolshevik Myth, 46,36-7.全俄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婦女部的絹 

部一被戲稱為「芭芭中心」（譯註：「芭芭J （Baba〕是俄語中對婦女的貶稱）一 

也在沃茲徳維任卡街5號。

卡扎科夫的建築在1898年加了第三層。在斯大林被派去差不多專門負責密務工 

作但還沒有成為總書記的時候，他在書記處的第一個辦公室於】921年9月26日 

設在特魯布尼科夫斯基街19號2樓»至少通訊地址是這樣• RGASPI,f.558,op.l, 

d. 4505,1.1,3; d. 1860,1.1-4.
「我們〔黨〕變成了國家」，在1919年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上'一名代表説‘加 

[1959], 178 （瓦爾拉姆，阿瓦涅索夫（Varlam Avanesov））.「大家知道’在俄 

國，蘇維埃政權的領導者實際上是中央委員會，這對任何人來説都不是秘密」' 

季諾維也夫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對列寧格勒黨组绩的報吿中説°团“而成 

KPSS, 1989, no. 8： 187.
列寧的政府實際上是一個內閣，但不屬於（英國那樣）以議會多數為基礎的內閭 

制。Rigby, Lenins Governmentt 230.
Lenim Government, 176-86.地方蘇維埃當然是有的，但搶些草根機構基本上 

都是招募新的政治精英進來，其中許多人都升遷離開了地方蘇維埃。处加，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71 地方自治人民委員部於 1918年3月 2。 

日正式併入內務人民委員部；期間，政權取消了地方自治機關（地方自治機關的 

歷史可以追溯到俄國I860年代的大改革，臨時政府對它實行了民主化並使其名 

義上的規模得到很大擴充）。Gronsky, 'The Zemstvo System." 

葉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熊的第九次代表大會（1920年3月）上注意到， 

有些代表「甚至建議説可以取消黨,因為我們有蘇維埃，而在蘇维埃當中'共產 

黨人佔多數」。但當畤的黨的書記克列斯廷斯基則相反 > 他建議取消各省的蘇維 

埃。IXsne2dRKP （b）, 68; Izvestiia TsKKPSS, 1990, no. 7:160.

Izvettita TsKKPSS, 1921, no. 28 （March 5）： 23-4; no. 29: at 7; 1922, no. 3 （39）: 54.另見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250.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49-53, 191-3;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688.

Rosenfeldt, The “Special” World.到1924年，黨的中央機關的人數已經增加到將近 

700 人。

Sytin, lz istorii moskovskikh [2000], 70.「基泰」（Kitai）在俄語中可以指中國，但莫 

斯科的基泰哥羅徳顯然不是這個意思。到底是甚麼意思，這一點還沒人能確定• 

Kolodnyi,小闻5-16.沃茲德維任卡街5號交給了國家計劃委員會。首都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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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的莫斯科黨組绩機關已經準備就緖：在其位於列昂季耶夫巷18號的總部在1919 

年9月25日遭炸彈襲擊後，它就搬到了大徳米特羅夫卡街15a號，那座在革命前 

曾總是一個富人俱樂部，有飯店、展廳和音樂廳、梗球室和纸牌室，一度以蓼術 

沙龍出名。在中央書記拉扎•卡岡諾維奇兼任莫斯科黨組辙負責人（1930），並且 

為了能夠緊挨着（老廣場街4號的）中央機關和斯大林而把老廣場街6號從勞動人 

民委員部那裏奪來之前，莫斯科黨組織一直留在大德米特羅夫卡街。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2.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38-9.

Loginov, Tent Stalina, 95.弗拉西克對妻子瑪麗亞口授了回憶緑；他們的養女娜捷 

施達把回憶錄交給了格奧爾吉•葉格納塔施維里。葉格納塔施維里的父親亞歷 

山大曾在弗拉西克手下工作，擔任政治局委員尼古拉•什維爾尼克（Nikolai 

Shvemik •生於1888年）的衞隊長。

政治局一般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開會；人民委員會是在星期三。

Lieven, "Russian Senior Officialdom"; Armstrong, "Tsarist and Soviet Elite 

Administrators."監管皇帝地產（被稱為內閣地產，它是俄國最大的土地擁有者）的 

皇家事務部（Ministry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承擔了沙皇秘書處的某些職能* 

Remnev, Samoderzhavnoepravitelstvo, 83 （引自未發表的A. N.庫洛姆津（A. N. 

Kulomzin）回憶錄）.帝國縛理府所做的不只是總結；其工作人員還會重寫和修改 

會議記錄-甚至把爭論的內容去掉，以便流暢地敘述政策出台的過程，好讓沙皇 

談起來更容易明白。對於各省的報吿，總理府常常「抽出來」，不交給沙皇。帝 

國總理府各部門的負責人對法律進行最後的修改，而總負責人則監督人事任命並 

出席幾乎所有特別委員會的會議。Remnev, Samoderzhavnoe pnvitelitvo, 68-110;

Shepelev, Chinovny mir RouiiXVIII-nachalo XXu, 47-55.

亞歷山大三世曾試圖讓自己的官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常他個人監督官員的看門 

狗，但沒有成功。大臣們指責並阻撓這一改變，結果專制君主對於國家無法獲 

得摄作上的控制權。Lieven, Russiat Rultrs, 286-7.

E.H.卡爾在其關於革命頭12年的14卷歷史著作中，探討了政治上的偶然性（斯 

大林的專政）與他眼中的首要結構性因素（俄國的落後）之間的關係。越往後 

謂 > 俄國的過去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就像它曾經給許多布爾什維克 

革命者留下的印象一樣。但是在1978年岀版的最後一卷，卡甫重新作了考 

盧——他寫道，强調沙皇制度「儘管沒錯，但我現在看來，似乎有點過頭了」• 

Carr,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ll/iii: viii.

Ilin-Zhenevskii, “Nakanune oktiabria," 15-6;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57-9.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m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1-2.

PS$XLV： 123.正如1919年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所強調的，全體黨員都必須嚴格 

服從感的紀律，「憲的工作人員的全部分配工作由黨中央委員會掌握••…它的决 

議大家都必須執行……賁成中央委員會最堅決地反對這些問題上的各種地方主 

義和分立主義J。責成中央委員會「有步驟地把黨的工作人員從一個工作部門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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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另一個工作部門，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以便最有效地使用他們卜 

(譯註：《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编》[第一分冊)，第 

568頁。)VIII 37zd RKP (b) [1959], 426-8;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ta Sow以瞥 

Soiuza, I： 444.
61從1922年员天開始直到1923年秋，191名地方慰組織的書記中有97人是選皐達 

生的；其餘的是由莫斯科「推薦」或直接任命的。Tsikunov,以血向因93(引自 

RGASPL £ 17, op. 6ad. 484,1.170-85); Rigby, uEarly Provincial Cliques," 15-19.

62「中央委員會，」1922年的一則政策聲明宣佈，「把持續關注地方黨组歩的內部事 

務視為分內之事，並要想盡一切辦法消除地方黨组擁中被稱作「爭吵」的那些矛 

盾和纠纷Izvestiia 7iK, Much 1922: at 13.例如，1920年4月»烏克蘭共產或中 

央委員會的全體成員都被調往俄羅斯。Ravich-Chcrkasskii, Istoriiakommunistichakoi 

partii, appendix 12.另見 Servic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63 RGASPI, £ 17, op. 84, d. 147,1. 150; Spravochnik partiinogp rabotnika, vyp. 3:108,118. 

關於彼得格勒在季諾維也夫主政期間集權化的過程1參見McAuley,初必/祝 

Justice, 145.
64 Daniels, "The Secretariat"; Moore, Soviet Politics, 290.在 1921 年秋天的清黨之後 

那是三年中的第三次，針對的目標是野心家和「偽裝的」階级敵人'結果在65.9 

萬名黨員中有近四分之一被開除(許多是主動退黨的)-1922年又對剩下的50 

萬共產黨員進行重新登記；這是寫內的「人口普查」，在此過程中'中央機関收 

集了幾乎所有黨員和候補黨員的調查表0 Spravochnikpartiinogprabotnika,vyp.3, 

128-30; Servic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164; Gimpel,son, NEP, 329 (弓| 自 

RGASPI, £ 17, op. 34, d. 1, L 19); Izvestiia TsKRKP (b), March 5, 1921. 1921 年 » 為的 

許多委員會邀請览外群眾發表他們對黨員個人的意見°在莫斯科衛戍區的一支 

部隊裏，400名黨外士兵把36名黨員從會上載走並自行決定誰應該受到清洗，提 

一結果後來被宣佈為無效。IzvestiiaMKRKP(b), 1922, no. 1: 6.到1922年春天第 

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中央機關顯然沒能把所有盛員都編入索引％必， 

September 10, 1921; Protokoly XI, 52; Leonard Schapiro,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77,337-8.; Gimpdson, NEP, 329 (引自 RGASPI, f. 17, op. 34,d. 1,1.19); 

Izvestiia TsKRKP (b), March 5. 1921.
65莫洛托夫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922)上説過'派到薩馬拉省的三人委員會 

發現那裏I■完全缺乏紀律性J，黨員人數從13,000人減少到4,50。人(此説忽略了 

大饑荒肆虐的事實)，使得莫斯科不得不更新任命人員，替換整個薩馬拉省的領 

導層。XIsnezdRKP(b). 57-8; Izvestiia T$K, March 1922: ac 35.當時的許多秘密傳單 

——包括一份日期為1922年11月30日的秘密傅單一都提到，在工作人員中間 

存在的「極為普遍的受賄現象」正在給「工人國家的機關帶來墮落和毀滅」的危險， 

並呼飯毎個地區都安排一個人或委員會，負賁同這種禍害作鬥爭。受肺的原因 

被歸結為「普遍缺乏文化和國家在經濟上的落後」。RGASPI, £ 17, op. 11,1100,1. 

234; op. 84, d. 291 a)1. 282.

810 66 Izvestiia TsK. no. 42, June 1922, no. 43, July 1922, no. 9 (45), September 1922f no.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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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is, "Stalin as General Secretary/*部分原因是人員增加太快 > 部分原因是人員的 

變動，黨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只有20%至40%能夠留任到來年的大會。在參加第 

七次大會的106名有或沒有表決權的代表中，有38%出現在第八次大會上；在參 

加第八次大會的442名代表中，有23%參加了第九次大會；在第九次大會的593 

名代表中，有22%參加了第十次大會；在第十次大會的1,135名代表中，只有 

15%參加了第十一次大會；參加第十二次大會的只有36%。不過，中央委員會中 

留任的相當多，雖然該機構的人數也增加了(從1918年的23名正式的和候補的 

委員增加到 1922年46人)。Gill, Origins, 58, 61.

68 RGASPI, f. 17, op. 112, d. 370, 1. 2； Pavliuchenkov, Rossiia Nepovskaia, 70 (引自 

RGASPI,£17,op. ll,d. 142,1.4).

69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29.

7。kvrtsiia TsKVKP (b), January 1924, no. 1 (59): 64-7, April 1924, no. 4 (62): 41, January 

18, 1926, no. 1 (122): 22—4;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n no. 4： 186; RGASP1, f. 17. op. 68, d. 139, I. 74; Rigby, "Origins of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241—54; Rigby, “Staffing USSR Incorporated"; Korzhikhina and 

Fiptner, "Sovetskaia nomenklatura."

71 Klh'ezdRKP(b), 704-5; RGASPI, £ 17, op. 69, d. 259,1.101.不過，中央委員會機 

關還採取主動，登記黨外國家官員，挫敗了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對這一職能的 

藐覷。Pavliuchenko% Rossiia Nepovskaia, 69; Pavliuchenkov, uOrdtn mechenosbev" 227- 

53.不久，在聯盟的所有共和國中都要求實行職務名冊制度。Daniels, "The 

Secretariat," 37-8; Rigby, "Staffing USSR Incorporated," 529-30.到 1924年，名冊被分 

成兩部分，1號名冊上有3,50。個職務，另外1,500個在2號名冊上。1號名冊上 

的職務必須由政治局提名並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RGASPI, £ 80, op. 19, d. 1,1, 

6-14.

72 Xlh'adRKP(b),63.

73從名義上來説，地方黨委是有一定權威的。1922年11月的一份分發給所有黨组 

來的中央委員會通吿明確規定，地方黨组雖無椎改變黨的通吿中實質性的內 

容。不過，就像是承認確有其事一様，通吿又強調説，任何打算增添的內容都 

必須和中央委員會的意見保持一致。通吿由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簽發。 

Pavlova, Stalinizm, 73 (弓I 自 PANO, £1, op. 2, d, 238,1. 32).

74 Nikolaev, Chekisty, anidc by Vdidov with Ksenofbncov bio; Parrish, Soviet Security, 219- 

20.1924年底或1925年初，克謝諾豐托夫下令工人們在後半夜去修理斯大林的辦 

公室；剛好值夜班的巴拉紹夫沒有接到通知，拒绝讓工人進入斯大林的辦公 

室。克謝諾豐托夫在電話裏又喊又叫；第二天，巴拉绍夫把情况吿訴斯大林， 

斯大林支持他的做法。克謝諾豐托夫要求辭職；斯大林不想接受，但前者非常 

堅持。他調到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社會福利部。Balashovand 

Markhashov, uStaraia ploshchad,, 4 (20-c gody)," no. 5： 191.克謝諾豐托夫於 1926年3 

月23日在極度痛苦中死於胃癌，時年42歲。許吿稱他是「契卡的創始人和组故 

者之一」，儘管他曾被調到中央機關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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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unsev, Razvitie sviazi v SSSR.列寧對這種電話用得很多；例如，他開始買希 

新經濟政策的指示草案就是通過電話傳逹給政治局的。P. L Makrushenko, 

"Voploshchenie mechty," Promyshlenno-ekonomicheskaiagazeta, April 20,1958:3.因各笈 

入不足，除工作人員之外，使用那種電話的人並不多，但各人民委員部和其他官 

方機構也建立了自己的電話網络，因此這些都是封閉的系統(蘇俄官員之所以在 

辦公桌上擺那麼多電話，原因就在這裏)。Solnick, "Revolution, Reform,andtht 

Soviet Telephone Network," 172-3; Lewis, "Communications Output in the USSR," 

at 413.
鲍里斯・巴扎諾夫聲稱，他有一次撞見斯大林正在偷聽電話，用的是一撕镀 

的儀器，連在一根通到他寫字極抽屜裏的電線上。Bazhanov, Damnation ofStahn, 

39-41.在巴扎諾夫更早的著作中沒有提到這件事:AvecStalin dansleKrrmhn.

1920年代，到蘇聯旅行的人們確信所有事情都在被偷聽——「據説在莫斯科，人 

們要是通過電話説話，那他們也許就是在直接與格伯烏通話J—但當時全世界 

的所有電話當然都要通過範話交換機的接線員° Lawt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282.另見 HuIIinger, R^for^ng of Russia, 114.
在斯大林的接待室和辦公室之間有個小房間'裏面有一台電話交換機7925年 

中期，那裏始終有兩名女電話接媒員輪班工作，後來接替她們的是男警衛，而且 

人数翻了一倍。當時老廣場街的固定電話數量從250部左右迅速增加到50。部.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2.
Jzvestiia TsKRKP(b), September 18, 1920; Pavlova, Stalinizm, 46-7 (引自 RGASPI.E17, 

Op 84, d. 171,1. 2); G. A. Kumenkov, **Organizatsiia zashchity infbrmatsii v strulturildi

Qjj—yjQ> e), 1918-1941 gg.: avtorefat kandidacskoi dissenatsii," RGGU, 2010; 

Anin, RadMtronnyishpionazh, 24-32.博基從 1921 年1月到 1937年年中一直負責 

密碼部門。

博基的別蟹村社位於莫斯科東面的施奇諾村'對會員的收費是他們每月薪水的 

10%。「喝酒的時候通常會伴以放蕩的流氓行為和互相羞辱：醉酒的人在自己的 

私處刷上颜料和芥子醬，」蘇俄對外情報人員葉夫多基婭-卡爾采娃(Yevd岫 

Kartseva)回憶説，「那些被逼着喝酒的人就像死人一様被埋起來……這一切都是 

用神父的行頭來做的，而這身行頭是從索洛維茨基修道院勞改營搞來的(博基台 

建立那座勞改營出過力)。通常有兩三個人穿著法衣醉醜醺地做若禮拜儀式•他 

們喝的是以技術需要為藉口從化學實驗室弄來的實驗酒精 ° Jhnp://www.solovki. 

ca/camp_20/butchcr_bokii.php; Shambarov, Gosudarstvo i revoliutsiia, 592.

Rosenfeldt, The '"Special" World, I : 141—4.

XII JezdRKP 6):7*71,74.

Pavlova, Stalinizm, 90 (弓I 自 PANO, E 5, op. 6, d. 142,1. 11).

Pavlova, "Mekhanizm politicheskoi vlasti," 63.據 1919年 11 月 8 日的政治局會議記 

綠，斯大林反映説：「某些涉及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情報一雖然其中有錯誤，不 

知怎麼回事，竟然到了我們的敵人那裏。」他建議設立一道手缎，「只允許少敦 

同志查看會議記錄」。這就形成了一套規定，説明甚麼人可以收到政治局的會議

http://www.solov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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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而那些會議摘要是用來作為指示或命令的。RGASPI,£17,op.3,d.37; 

Archiv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Soviet State: Catalog of Finding Aids and 

Dorwmwrtr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995). 1923年6月 14 日 > 政治局决定對主 

要的報吿和有關重大議項的總結發言做速記記錄，以便給那些沒有參會的同志 

提供教益 0 Adibekov, Politbiuro TsKRKP (b)-VKP (b):povestkidniazasedanii, I: 223. 811

不逓，速記記錄做得很少，原因顯然在於這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會議往 

往很長，而記錄下來的發言必須發給各人進行修改並得到他們的認可。結果打 

印出來的「紅皮書」一這麼説是因為封面是粉色的一可能會同原來手工記錄 

的口頤講話存在很大的差異。1923年12月8日，政治局倣岀决定，在其會議記 

京中「除了政治局的決定，不記錄任何別的東西」。加。而鴻1993,88-95 

(a 91).
S5 Dmitrievskii, Sovetskieportrety, 108-9.徳米特里耶夫斯基是蘇聯駐瑞典大使館的僱 

員，1930年叛逃。

$6 "Menia vstretil chelovek srednego rosta ..
87 Kerzhentsev,Printsipyorganizatsii.克爾任采夫也是一名劇作家和大眾戲劇的支持 

者。1923至1925年，他在工農檢査院工作，寫過矮本關於對工作進行科學管理 

(泰勒制), 時間管理以及如何召開會議的小冊子：Nauchnaia organizatiiiatruda 

(NOT) i zadacha partii (St. Petersburg, 1923); Bor'ba za vremia (Moscow, 1923)； 

Or^anizuisamogp sebia (Moscow, 1923)； Kak vestisobaranie, 5 th cd. (Moscow, 1923).

88莫斯科的某個布爾什维克説，政變成功之後，「有些同志不太適應地下狀態終於 

結束了這一想法」。實際上，要想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國家和充滿敵意的世界保住 

政權»化名和密碼電報似乎仍然是必要的° Smidovich, "Vykhod a podpofia v 

Moskve,T77.斯米多維奇當時是莫斯科軍事革命委員會的主席。

89 1922年，列寧堅持要求把中央委員會三個書記的上班時間公之於眾一後來公佈 

在《真理報》上一並要準確地説明，書記處何畤會開放並接待官員、工人 '農 

艮，或者是誰會到場。這就是斯大林辦公室日誌的起源(它起初不是為他在克里 

姆林宮的辦公室，而是為他在沃茲徳维任卡街以及後來老廣埸街的辦公室準備 

的)•後來，斯大林取消了這種開放的辦公時冏，只在自己召見別人畤才接待官 

員和其他人。

90 Pipes, Unknoum Lenin, 74.

% 1918年，茲纳缅卡街被更名為紅旗大街，但在口頭語言中仍沿用原來的名字。 

茲纳缅卡街23號在1926年重新編號時改成了 19號。

92 RGASPI, £ 17, op. 11. d. 186.1. 129, 108； d. 171,1. 232, 167; op. U2,d. 474,1.11; op 

ll,d. 171,1.198； op 68. d. 49,1.116.

93 1921年8月5日，托洛茨基命令紅軍政治部在內戰勝利後要繼續加強自身的工 

作。他視察了霍徳因斯克軍營和一所培養年輕指揮官的學校。他要求岀版更好 

的報紙，並组缄集體閲諛：「在36師的紅軍戦士中有許多烏克蘭人。他們中不少 

人在很長時間喪都是波蘭資產階級的戰俘。他們在囚禁期間受到過虐待。當提 

到囚禁的話題時，以前的戰俘們就活躍起來。報紙有必要花上幾天來討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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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他建議找個記者，引述他們的話並選出比較好的故事。他警吿他們不要 

忘了制服和靴子，也不要忘了槍，要注意他們的需要»不要讓他們淹沒在八股套 

話和陳詞濫調中。托洛茨基要求確保服役宣誓受到認真對待，而不是走過陽・ 

托洛茨基還表示他是按照列寧的教導行事。他在1921年11月23日討論正在進行 

的時候向列寧要過他在軍事理論方面的著作(L 173)。前一天，托洛茨基讓飕 

自己找來其他國家在世界大戰後的新軍事條例一「尤其是法國的」(IJ82) •他 

想要寫兩本以實際情況為根據的大眾書籍，一本關於波蘭，一本關於羅馬尼 

亞，用於紅軍士兵的培訓和宣傳，而且這兩本書必須寫得逋俗易極。他下令把 

《軍事科學與革命》雜誌更名為《戰爭與革命》。RGVA, £ 33 987, op. 1, <1.448,1.84- 

6,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Vblkogonv papers, container 17.

94 XlhKeulRKP(b), 59.

95 Shanin, Awkward Clast, 190-2.

96 Ziben, "0 bol'shevistskom vospitanii."
97 Shpilrein,坷tbagwnnflTM.由於政治原因，政權就同過去的沙皇政權一樣一 

儘管出於不同的政治觀室—不信任應該教育農民的農村教師。Pcthybridge.Ow 

Step Bdckuianls, 79.

98 Wn Hagen, SoUim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271-9, 288.
99「目前，」某特刖委員會在1924年1月指出，「红軍還不是一支有组織'訓練有 

素•接受過政治教育並可以從動員起來的資源中獲得補給的力量°按照目前的 

狀況 « 紅軍應沒有做好戰鬥的準備。」Berkhin, Voennaia refbrma, 60.

100 Von Hagen, SoUim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183.

101 Berkhio, Vamnaia refbrma, 60.

102 Harrison, Marooned in Moscow, 227; Leggett, The Cheka, 34,165.

103關於斯大林早期對秘密警察的I■強烈興趣」，參見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104關於它的人員配備，目前遢有點令人費解，部分原因在於對人員進行統計的方 

式。早期的畤候，契卡很少做記錄一「所有事情都是按照作載模式匆忙完成 

的，只有在可能的時候他們才會把事情寫下來J，有歷史回憶錄講到。以扇 

Otcheta VChKza chttyrtgpda tt deiatel'nosti (20 dekabria 1917 g―20 dekabria 1921 g ［内 

部使用L 13,轉引自 V. K. Vinogradov, ulstoriia fbrmirovaniia arkhiva VChK,,見於 

Vinogradov"風血 VChK9 5-50 (at 5).
105 Vinogradov, Genrikhlagodat 295-305 (IsA FSB, £ 2, op. 1, d. 138, L 176-9),很快就冇 

許多備忘錄要求取消祭文調節和開支。「我們需要消除文件亂飛的現象，儲要削 

減人員」，捷爾任斯基給自己的一名副手寫道(1921年7月4日)。VK. Vinogradov, 

ulstoriia fbrmirovaniia arkhiva VChK,"見於 Vinogradov"闌而 VChK, 9,引自 IsA FSB, 

f.66,op.l,d,55j. 108-108ob,在聯邦安全局檔案館與有三百多卷關於喀琅施塔得 

的橋案文件，這些是從許多機構和岀版物中，包括從契卡內部搜來的 ： 

Kronstadtskakt tragediia, 1: 30.

106 Leonov, Rozhdenti wvttskoi imperii, 298-300; Baiguzin,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d 

Rossiit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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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Pravda, Februaty 22, 1919 （弗拉基米爾契卡）;S必况i'或岳力如r毗 September 21, 

1922（斯塔夫羅波爾契卡）.

108流亡的馬克西姆•髙爾基寫得很生動：契卡人員「追逐權力的畤候像狐狸，使用權 

力的時候像狼，到被逮住的時候，就像狗一樣死去」。Gorky, UntimtfyThoughts,2\L

109也是在1920年，斯大林取代布哈林成為政治局在契卡會務委員會的代表。 

Leggett, The Cheka, 132-45, 159, 165.直到1918年11月 > 按照尼古拉,克雷連柯的 

看法，契卡都是在沒有任何法律法規的情況下存在的，更不用説監督了。 

Krylenko, Sudoustroitstvo RSFSR, 97.

110 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67-8.

Ill PopofE The Tcheka-, Dmitrievskii, Sud'baRossii, 214^ 沙皇畤代的警察大多被契卡拒之 

門外，而他們中間也很少有人想要加入契卡。在契卡工作的有三位有名的保安 

處特工：一個是製作內部通行證的，一個是在巴黎幫助招募特工的，還有一個是 

舊政權頂尖的密碼專家伊萬• A.齊賓（Ivan A Zybin），從前沙皇密碼部門的負責 812

人。Soboleva, Istoriiashifrovalnogo力厶,417-9.與之形成解明對照的是,在布爾什維 

克政權的國家監察委員會，90%的成員都是原沙皇檢察部門的工作人員。 

Remington,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Bolshevik Russia."為最髙領雪層準備的有關格伯 

鳥活動的1923至1924年度總結報吿指出，在吸收沙皇畤代部下的外國特工人員 

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Istochnik, 1995, no. 4:72-80.1925年，奧格伯烏把保安處中 

央機關的中央檔案館搬到了莫斯科（在巴黎的國外檔案據説是丟了，但實際上它 

們是被偷走並存放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奧格伯烏很快就公佈了一份在保 

安處秘密特工或织人卡片索引中的名單，累計差不多有I萬人。必僦以啊伤 

sotrudnikov, osvedomiteli, vspomogatel'nykh agentov byv. Okhrannykh otdelenii i 

zhandarmskykh upravlenii, 2 vols. （Moscow, 1926-9）.

112 Leggett, The Cheka, 190. Latsis, Chrezvychainye komissii, 11.

113 Kapchinskii, Gosbezopasnosti iznutri, 256-7.

114當有人大聲質問説雖然有證據可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卻還是被關進過監獄時，加米 

涅夫承諾説「（莫斯科）蘇維埃會處理這種不公正的事情」，結果引起一片喑聲。 

Pirani,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39 （引自 TsGAMAO, £ 180, op. 1, d. 236,1.9,11, 

21,28, 46-7）.

115「加米涅夫同志：我比較傾向於您的意見（和捷爾任斯基的意見相比）。」列寧寫 

道（1921年11月29日）。「我勸您不要讓步，要把問題提到政治局去。」KS,L1V； 

39（譯註：《列寧全集》第52卷，第乃頁）.

116由捷前任斯基 ' 加米涅夫和司法人民委員（1918-1928）兼總檢察長德米特里•庫 

爾斯基（Dmiuy Kursky）组成的另外一個特別委員會（成立於1921年12月1日）卻 

陷入了僵局。捷爾任斯基一面做庫爾斯基的工作，建議在逮捕 ' 搜査和拘將方 

面開始採用更明晰的程序，一面指示自己的新任第一副手約瑟夫•溫什利赫特 

在不引起列寧反感的情況下，設法得到契卡想要得到的東西。Plekhanovand 

Plekhanov, E E. Dzerzhinskii. 339-40; D. B. Pavlov, Bolshevistskaia diktatura, 54-5,引自 

RGASPI, £ 5, op. 1, d. 2558,1. 50； Zhordaniia, Bolshevizm, 71.庫爾斯基（生於 18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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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成了蘇聯駐意大利的使節(1928-1932)並於1932年12月自殺。Voloshin, 

"Dtnitrii Ivanovich Kurskii"; "Dmitrii Ivanovich Kurskii: k 100-letitu so dnia rozhdeniia," 

Sobialisticheskaia zakonnost', 1974, no. 11:48-9.
117為了完成轉變，當時又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成員有斯大林 、 加米涅夫和庫爾斯 

基，但這次為捷爾任斯基殿後的還是溫什利赫特。Plekhanov, VChK-OGPU.l^ 

11.為了避免敗壞格伯烏的名聲-捷爾任斯基當然希望更大程度地依法行事,参 

見他在1923年4月2日給曾經做過溫什利赫特秘書的安徳烈耶娃(Andreeva)的 

信。他在信中認為，在沒有起訴的情況下 > 嫌疑人關押的時間不應超過兩週： 

RGASP】£76,op3d.49,1.117.政治局下逹的撤銷契卡的命令説，新機構應當 

「將重點放在檢舉工作和國內情報〔搜集工作〕的制度化,以及説明各領域所有反 

革命和反蘇維埃行為方面」。該指示確切的措辭出自1921年年底由政治局成立的 

針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维克黨人的委員會。D. B. Pavlov. Bolshevistskaiadiktatun, 

53 (弓| 自 APRF, £ 3, op. 59, d.16,1.1-2(4).
118w血w血,11.早在1921年初,就有兩千多名孟什維克黨人被關押在许 

維埃監獄和勞改營。Pk31n3, VChK-OGPU, 400 (TsA FSB, E 1, op. 6, d. 138,1 

100),南高加索地區的契卡在1926年改成了格伯烏•令人困惑的是'契卡中央成 

關在梯弗里斯設立的全權代表辦事處在1922年就改為格伯烏的全權代表錦事 

處，而且南高加索契卡的負責人也是南高加索格伯烏的全權代表。Waxmonsky， 

"Police and Politics in Soviet Society," 126; Organy VChK-GPU-OGPU na Sevmtrn 

Kabkaze i v Zakavkaz'e, 1918-1934即 hnps://www.kavkaz-uzeLru/system/acuchment$/O 

O00/3107/%DO%9E%D1%80%DO%B3%DO%BO%DO%BD%D1%8B_%DO%92%D 

0%A7%DO%9A-%DO%93%DO%9F%DO%A3-%DO%9E%DO%93%DO%9F%DO%A 

3 %DO%BD%DO%BO_%DO%A1%DO%B5%DO%B2%DO%B5%D1%80%DO 

%BD%DO%BE%DO%BC_%DO%9A%DO%BO%DO%B2%DO%BA%DO%B 

0%DO%B7%DO%B5_%DO%B8_%DO%B2_%DO%97%DO%BO%DO%BA 

%DO%BO%DO%B2%DO%BA%DO%BO%DO%B7%D1%8C%DO%B5_1918- 

1934_%D0%B3%D0%B3._.pdE
119 PSS, XLIV: 396-400 {pit mo D. I. Kurskomu).另見Pavliuchenko% ''。力” 

mecheneStsev；\3\ (?| g RGASPI, f. 5, op. 2, d. 50, L 64).斯大林讓人把列寧的信發表 

在1937年1月15日的《布爾什维克》上•政治局早在1921年12月28日就同君了 

捷爾任斯基的建議 > 準備安排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公審'雖然捏造遺起案子歸要 

時間• Tsvigun, VI. Lenin i 1987], 518.
120 Argenbright, "Marking NEP's Slippery Path"; Hiroaki Kuromiya, Freedom and limr, 

143.在承認私人貿易合法化之後沒過幾個星期7921年4月'伊瓦爾.工斯米科 

加就建議對石油工業領域的幾名工程師進行公審° 1921至1922年冬天‘列事隹 

促司法人民委員部準備對一些經濟管理人員進行作秀公審° RGASPI,f.l7,op.3. 

d. 155> 1.4; Ree$ State Control 加 Soviet Russia, 35.

121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359.

122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206.

http://www.kavkaz-uzeLru/system/acuch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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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髙爾基曾經寫信給李可夫（1922年7月1日），説「如果對社會革命薫人的審判以 

謀殺而吿終一它將是一場預先策劃好的謀殺，一場罪惡的謀殺！我請您向列 

昂•托洛茨基等人轉達我的看法」，他在這裏提到的不只是政治上的摧宜之計， 

還有原則問題。他譴責這種「對我們這個無知無識的開家中知識分子力量的無意 

義的、罪惡的謀殺」。他提到托洛茨基而沒有提到斯大林，這一點意味深長。

Shpion, 1993, no. 1: 36 （RTSKHIDK, f.7, op, 2, d, 2600,1.11）.還是在 1919年，列寧 

在寫信回應高爾基提出的批評時提到，「那些自詡為民族的大腦的知識分子'資 

本的奴僕……而那些人實際上並不是甚麼大腦，而是……」（譯註：《列寧全集》 

第49 卷 > 89 M） Koenker, Revelations, 229-30 （RGASPI, £ 2, op, 1, d. 11164,1.1-6:

Lenin letter, September 15,1919）.

124 Vinogradov, Pravoeserovskii politicheskii protsess\ Jansen, Show Trial-, Morozov, Sudebnyi 

protsess sotsialistov-revoliutsionerov, Shub, "The Trial of the SRs."

125死刑判決要到1924年1月才得到正式减刑。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的建議説成是 

自己的功勞：幼而；11:211-2.1922年3月1日，格伯烏的明仁斯基下令説， 

「所有媒人要集中力量防止社會革命黨的小集團統一起來」，要「打碎他們為統一 

所做的努力」。S岳m於tr出包区啊励户弘。%。6尸&11丛:301.格伯烏聘請了研 

究社會主義政黨的專家擔任顧問，那些人為公開的誹謗活動出謀劃策。這樣的 

工作是由龐大的秘密行動部領導的，格伯烏的十個部足足有六個都參與了對社會 

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鎮壓。

126 Sbomik zakonodateVnykh i normativnykh aktov o repressiiiakh, 12.

127 Gerson,乃，222. 1922年12月，在莫斯科大劇院紀念蘇俄秘密警察成 

立五週年的大會上，季諾維也夫説國外無產者在聽到FVChK」一全俄契卡一 

這蜷個字母時「非常羡慕」，而資產階級「在聽到這三個可畏的字母畤就發抖」（編 

註：「Ch」對應俄語字母「q」，所以「VChK」是三個字母）。人們大笑。乃川血 

December 1* 1922: 3.

128據説碼頭上的格伯烏押送人員時曾脫帽致敬。Chamberlain,卜话用跖八139 

（引自Vera Ugrimova, 204）.具有諷剌意味的是，那些被驅逐出境的人，許多都比 813

里逐他們的人壽命長。

129 Robson, Solovki; Ascher, **Thc Solovki Prisoners"; Beliakov, Lagernaia sistema, 385-91.當 

時一共有三個特別勞改營：阿爾漢格爾斯克、霍爾莫戈爾斯基和佩甫托明斯基。

130捷爾任斯基建議説「應該為每個知識分子都開設一個卷宗」——因為他們天生有 

罪。但為了監視，他把知識分子大致分為：「（1）小説家，⑵畤評家和政治家， 

（3）經濟學家〔這裏我們要細分成更小的集團：金融、燃料、運輸、貿易、合作 

社等方面的專家〕，（4）技術人員〔這裏也要細分成子集團：工程師、農學家' 

醫生 ' 總參謀部的人員等等），（5）教授和教師等等。」他還説：「所有集團和子 

集團都應由合格的同志從各方面加以教育，應當由我們的部門把那些集團分配到 

合格的同志中間。要多方面核實信息，那樣我們的結論才能正確無訳 ' 不可推 

圈，而到目前為止，由於教育上的草率和片面，情況還不是這樣。」「民。阿 

ZhiznstudenchestvaRossii, 134.作為格伯烏第一副主席，溫什利赫特所採取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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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之一，就是寫信給黨的書記處(1923年3月17日)，認為需要「憎強與我聞 

為敵的政黨隊伍中的分裂和分歧趨勢」一這是指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 

D. B. Pavlov, Bol'shevistskaia diktatura, 3 (弓 I 自 APRE £ 3, op. 59, d. 14,1.38)•關於溫什 

利赫特'另見怅iner, "Dzerzhinskii and the Gerd Case."

131 hmozik, Glaza, 115 (RGASPI, £ 76, op. 3, d. 306,1. 156).
132 S. A. Krasil'nikov, "Politbiuro, GPU, in intelligentsia v 1922-1923 gg.,"載於勃"收sfti4 

。励成做加：53.黨也成立了一個「情報部」，並且從1924年起(作為與托洛茨基 

鬥爭的一部分)就不斷得到加強，但它搜集的情報不僅是有關黨的基層组域的• 

也有關於工人、農民、工業、農業 ' 各民族和各地區的。APS5 v rezoliutsiukh 

口984],HI： 159.事實上，從紅軍到共青團，幾乎所有的组羅都在搞監視和常宮情 

绪報吿。

133臨時政府保留了編寫陸、海軍情緒報吿的做法，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為跟依限 

解士兵和工人的情绪，沿用了這一做法。實際上，政爰後沒幾天，彼得格勒的 

布爾什維克就給各地區黨小组發了一張調查表，調査群眾對「奪權」的態度. 

]加51<,6仇4 50;在第一次世界大威期間，英國和德國除了書報檢查和宣傳，過 

對郵件進行檢查°到1918年的時候，英國使用的書報檢查人員按照人均比例来 

説同 1920 年代的蘇聯是一樣的。Holquist, "'Information is the Alpha and Omega," 

422, 440.英國人也試圖不僅記錄而且塑造前缘的情绪。Englander, "Military 

1nMligeny"法國和徳國軍隊也沒甚麼不同。Becker, The Great War, 217-9.

134 RGASPI, £ 17, op. 84, d. 176, 196;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131,142-3.

135大樓編號也是5/21 •外交人民委員部前面的廣場後來更名為瓦茨拉夫.沃维夫 

斯基(WadawWorowski)廣場，沃羅夫斯基是一位通曉多種語言的文學批評家和 

蘇維埃外交官，1923年5月在瑞士被一名和弗蘭格爾男爵的白軍一起從克里米亞 

撤走的反蘇流亡分子暗殺°瑞士的法庭判暗殺者無罪，認為兇手報復蘇维埃政 

權暴行的行為是合法的° Chistiakov, Ubit'zaRossiiu!.基輔市中心的主幹道赫雷复 

蒂克街在1923至1937年也改名為沃羅夫斯基大街0

136 Ltadov, Istoriia Rossiiskogoprotokola, appendix document 2.

137 Bcsedovskii, 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 78-9.
]38 Magerovsky, **lhc People's Commissariat," I: 246-53.—份蘇聯的原始材料給出的數 

據是，從1924年1月開始，工作人員總數為1,066 : Desiat'letsovetskoidiplomata.

139 Uldricks, Diplomacy and Ideology, 97-115.
140俄國人之外的共產國際代表一行話稱「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一私下裏被説成 

是I■俄國黨的最好的朋友」。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39 (引自 

Kuusinen to Herben Droz, February 5, 1923: archives de Jules Humben Droz, 1:143).

141询(1岫)^而咯冃“0/厶《[】978].鲁特,馮,邁恩伯格男爵夫人(BaronnessRuthvon 

Mayenburg)為蘇俄軍事情報機關工作。另見 Vaksbcrg, Hotel Lux-, Von Maycnburg. 

Ho”/Lux[1991]). 1933年，這棟原本四層的仮店擴建為六層，房間增加到300 

個，住滿了來自共產主義已被取締的那些國家的官員和避難者。(原來的特维爾 

大街36號改成了高爾基大街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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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蘇俄人要進入柳克斯飯店必須留下身份證並填寫兩張調查表，而且午夜之前必须

全部離関 ° Kennel, "The New Innocents Abroad," 15.

143 Kuusinen, Rings of Destiny, 44.除了庫四寧，共產國際的高級工作人員送包括人稱「皮 

亞特尼茨基(Pyatnitsky〕」的奧西普,塔爾希斯(OsipTarshis，生於1882年)，立 

陶宛猶太人，曾經做過木匠；最後還有德米特里•馬努伊爾斯基(Dmytro 

Manuikky，生於1883年)，烏克蘭農村正教神父的兒子，烏克蘭共產驚第一書 

記，效忠於斯大林。

144參見HeimoandTivel, /OkK?加哈加4 (貝格的故居在1924年2月成了恢復外交關 

係後的意大利大使館。)共產國際的圖書檔案當時存放在地下室——開會也在那 

裏，在那個被稱為俱樂部的房間。「一連幾小時坐在窄凳上可不是鬧着玩的，尤 

其是在上了八小時班之後，大家都很疲勞，」施西寧的妻子阿爾沃(Arvo)指出， 

「不懂俄語的外國人尤其難受，結果就會忍不住打哈欠。但是沒有人敢提岀抗 

議，甚至不敢提從來都看不到執委會的人開會這件事。「Kuusinen,网r必”啊 

55.圖書館由芬蘭人阿蘭•瓦勒紐斯(Allan Genius)負責，他在紐約公共圖書館 

學過圖書管理；管檔案的是鲍里斯•赖因施泰因(Boris Reinmin)。

145 Krivitsky,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 47.

146 Kuusinen, Rings ofDatiny, 39,41, 59-60.除了皮亞特尼茨基，適耶,特里利謐爾 

(MeyerTnUiser)在調到對外情報部門之前也在國際關係部工作。

147 "Posledniaia sluzhcbnaia zapiska Chicherina," Istochnik, 1995, no. 6: 108-10; Kennan, 

Russia and the West, 177.

148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m, 76 (RGASPI, £ 

17, op. 3 d.i64,1. 2).可以證明使館人員違反禁令從事非法活動的是，政治局 

在兩年後做岀規定，除非是得到(契切林的)明確允許，否則禁止蘇聯外交人員 

傳播革命材料。RGASPI, f. 2, op. 1, d. 24 539; f. 17, op.3, d. 158,1.2andd. 173, 

1.2; Drachkovitch and Lazitch, Lenin and the Comintern, 534.共產國際真的從外交 

人民委員部那裏接管了為外國共產黨提供經費的工作，並開始培養出它自 

己的一批獨立的國際信使，這讓季諾維也夫十分高興。AdibekovandShiri血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25-6;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I: 67.

149「在莫斯科看來，」凱南繼續説道，「共產黨之外的政治家是不可能有意去做好事 

的。」Kennan, Russia and the Wist, 181-5.

150 Carr, BoLhevik Revolution, 111： 67-8;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md. 814

151 Stalin in Pravda, December 18, 1921,見於 Socbineniia, V： 118-20.

152蘇俄人在談判時明白，對他們想吸引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他們的採購將令其經

褥和重要選民受惠。Kennan, Russia and the West, 189-95.

153 Pravda, October 29, 1921.

154 Orde, British Policy; Maier, 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關於蘇俄參會的情況，參見： 

Genuezskaia konferentsiia: Material) i dokumenty (Moscow: NKID, 1922); Ioffe, 

Genuezskaia Konferentsiia； Liubimov and Erlikh, Genuezskaia konfirents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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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 270-2. 287-8.當俄國單方面宣佈在熱那 

亞會議上可以代表全部六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時，烏克蘭的幾位領專人勃然 

大怒（新的聯盟條約要到那年的晚些時候才簽署）。

156 APRF, f. 3, op. 22, d. 306,1. 8-9,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uiner23： Cheka note to Molotov, January 23, 1922.布爾什維克的高層人物一個 

都沒去。契卡的報吿提到的另外一個暗殺對象是格奧爾吉•契切林 > 他將率領 

蘇俄代表團，代表團中還包括馬克西姆•李維諾夫、阿道夫，越飛 、 克里斯季 

安・拉柯夫斯基 ' 列昂尼德•克拉辛 ' 瓦茨拉夫•沃羅夫斯基 , 揚•魯祖塔克 

（當時32歲）以及亞歷山大，別克扎江（Alexander Beksadyan，亞美尼亞外交人民 

委員）。

157 Lenin, "V. M. Molotovu dlia chlenov politbiuro TsK RKP （b）," PSS, LIV： 136-7.

158列事以他一貫的方式接着説道：「當然，即使是在秘密文件中都不要提這些。」 

Pipes, Unknown Lenin, 144-5.契切林還接到列寧的嚴格指不1讓他不要提到新的 

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和推翻資本主義等等。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Econony, III: 120.

159 White, Oripns of Detent^ Fink, The Genoa Conference.

160在英國，寇松動爵和溫斯頓•丘吉爾堅定地反對布爾什維克'他們抵制勞合一 

喬治的倡議，但列寧認為勞合一喬治才是英帝國主義的先鋒0 QMP, VIII； 28k 

306.另見 O'Connor, Enpneer of Revolution 以及 Khromov, Leonid Krasin, 64-82.

161 關於熱那亞會議，參見Ernest Hemingway, "Russian Girls at Genoa," Toronto Daily 

Star, April 13, 1922,轉載於 Hemingway By-Line: 75 Articles and Dispacthes of Four 

Decades （London: Penguin, 1968）, 46-7.另見 Eastman, Love and Revolution, 285-90; 

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 298-301 （契切林的演講）.蘇德雙邊或判 

實際上是從遣返俄國戰俘問題着手的° Williams, "Russian War Prisoners"; Shapiro, 

Soviet Treaty Series, I： 4J1.監督戰俘遣返工作的古斯塔夫,希利格爾（Gujtav 

Hilger）在俄國和德國的學校都接受過教育，1919年24歲時作為機器製造工程師 

返回蘇俄：Hilger and Meyer, Incompatible Allies, 25.被遣返回國的遠遠不是全部戰 

俘；到1921年的時候，僑居歐洲的人數在50萬左右。

162 Peter Kruger, UA Rainy Day April 16, 1922: the Rapallo Treaty and the Cloudy Perspective 

for German Foreign Policy,"載於 Hnk, Genoa, Rapallo, and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49-64.

163 Kennan,加而“血血晩”,198-21; Fink, Genoa Conference.另見 White,。旗加也D勿必

164 Dokumenty vneshneipolitiki, V: 226 （李維諾夫）.

165 Izvestiia, May 10,1922; Sbomik deistvuiushchikh dogovorv soglashenii, III: 36-8.列寧還要 

求務必通過談判單獨與意大利簽訂條約，以便在列強中製造不和，但是在那個條 

的簽訂之後（1922年5月），他卻沒有批准。

166 1920年12月6日，列寧對莫斯科黨组織積極分子説：「徳國本身是個帝國主義國 

家，然而是一個被征服了的國家，所以它必然要尋找同盟者來反對全世界的帝國 

主義。這就是我們應當加以利用的一個情況。」“Doklad o kontsessiiakh," PSS,55- 

78（at68）（譯註：《列寧全集》第40卷，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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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 Sandomirskii, Materialy Genuezskoi konfirentsii, 327-8; Eudin and Fisher, Soviet Russia 

4"血1%笫202(契切林致巴爾圖[8@出1011〕，1922年4月29日)，

際 Gorlov, Sovershennko sekretno, Moskva-Berlin 1920-1933; Muller, Das Tbr zur Wcltmacht,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Armee [1993]; Erickson, Soviet High Gwmwd 口962], 247- 

82.1922年8月19日，新任命的蘇俄駐柏林外交使節克列斯廷斯基寫信給托洛茨 

基並抄送斯大林，要求派一名伏龍芝或圖哈切夫斯基那樣的軍方人物到柏林。 

RGASPL £ 558, op. 11, d.755, L 1,在1922年11月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布哈林 

發表了一般性的講話。他説，就像可以接受貸款一樣 > 工人國家也可以同資產 

階級強國建立軍事同盟。/P Vsemimyi kongreist 195-6> Eudin and Fisher, Soviet Union 

andtheVUst, 209-10.

|69 White» Origins of Detent^ 181.

[7。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90-98 (quote at 98).

171從1922年4月開始，徳國花了一小筆錢，把世界大戰歸咎於彭加勒和法國(據認 

是為了報復1870年失去的阿爾薩斯和洛林)。這是一場宣傳領域的閃電戟。為了 

進一步抹黑尼古拉二世，蘇俄人急切地參與其中，把那場戰爭説成是法國和沙俄 

賄手發動的侵略戰爭。Keigcr, Raymond Potncari. 288-91; Mombaucr, Oripns of the 

First Msrld 收厶 200.

172 fisher. Famine. 300; Golod 1921-1922, Lubny-Gensyk, Dvizhenie nasdeniia na tmtorii 

SSSR 以及 Adamets, Guerre civile etfamine tn 应成.《真理報》(1921 年6月 30 日)早就 

對災難發出過警吿。糧食人民委員部預計，災難性的收編量是不到430萬和1920 

年已經收購了 540萬噸)；實際的稅收量會是270萬左右。ZWZr应力加㈣373; 

Genkina, Pm劭M 302.1928年 > 一名外國專家估計"916至1924年，死的各種流 

行疾病的有800 萬至 1,000 萬人 ° Grant, Medical P£view of Soviet Russia. 15.

173 Fishcr> Faming 96.另見Pethybridge, O/zeS到战辰91-119.挪威賑災協調員弗 

里喬夫•南森(Fridtjof Nansen)對於極度儀餓的人口有不同的估計，分別是2,000 

萬到 3,000 萬(1921 年9月)和 5,000 萬(1922) ° League of Nations, Records of the... 

Assmblyt II： 545 JU: 59.另見 Graziosi, "State and Peasants," 65-117 (at 100).

174 Winerand Petrov, "Golod 1921-1922 gg.,n 223 (引自 GARE £ 1065,op. l,d.86J.12).^ 

些人利用危機牟利：1922年，一面是吵着要上車而不讓上車的乘客। 一面是特快 

列車上的警惭把整節的車廂還有廁所都用來堆放可以當錢使的食鹽，讓自己的老 

婆在列車停靠時進行交易——「多少鹽換一隻鵝，多少貿換一隻小倒一而那些 

鶴和小豬又可以在列車途經的災區以天價出售9 Mackenzie, Russia Before Dawn. 229.

175 Logachev, U,V khlebnom raoine Zapadnoi Sibiri1: ot prodraverstka k golodu,0 36-43.

176 Beisembaev, Lenin i Kazakhstan, 325-6.

177 Dzerzhinskii, Feliks Dzerzhinskii: dnevnik zakliuchennogp, 229-30; Tishkov, Dzerzhtnshi 

[1976], 335-8; Bartashevich, uMoskva zhdet... khleba," 34-7;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E £ Dzmhinskih 368-9.

178 Bcrdowich and Danilov; Sovetskaia derevnia glazami, I: 572-4 fliA FSB, L op, 6, d. 461,1.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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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179 EdmondsonJIhePoliticsofHunger.”「農民沒能救濟城市，」有歷史學家巧妙J蝮

結説，「成百上千萬的農民自己反倒成了救濟的對象。」Siegelbaum,Sw〃，&皿闻 

Society, 89.
180 Patenaude, Big Show in Bololand-, Itoff posledgol s 15IX-1922 g. lfVJII-1923 g. (Moseev 

Tsentral'naia komissiia pomoshchi golodayushchim, 1923), 65.美國救濟署送來了78.4 

萬噸糧食援助。進口的桎食總量超過200萬噸，其中包括從國外購買的扬食， 

Fisher, Famine, 298n, 554.
181轉引自H. Johnson, Snwwim介,1992, no. 2:21.美國救濟署得益於布爾什維克對後 

路工人等採取的嚴厲的防範措施。政権動用紅軍士兵守衞一列列準備理往災国 

的救濟糧(士兵們都發了口糧，但要是運检列車最終花的時間比預期的長，許多 

士兵在到達終點畤已是奄奄一息)。Fisher, Famine, 181, 191.

182 PSS, XIV: 122, 127, L: 187, 388-9；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III: 366, XI; 509； 

McNeal, Stalin, 48;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3.
183布爾什次克以為美國救濟署會優先給政權的「階級敵人」提供糧食°實際上'別 

説是搞政治组織，就連賑災人員議論政治,胡佛都不允許。因為他相信'美国 

救濟署在效率上的榜樣作用，會激發俄國人民去推翻布爾什維主義•有些就為 

家想知道，這樣一個過程是否可能已經開始了 ° 1923年5月28日'臨畤政府駐 

美國大使鲍里斯・巴赫梅捷夫(Boris BakhmetefF)寫信給一位密友(葉卡捷琳四• 

庫斯科娃(Klaterina Kuskova)) ,提到了與胡佛的談話°「不久前’他非常令人信 

服地對我説，在他看來，農民中出現餘桎 > 會導致與現存的布爾什维克統治制 

度的衝突，」巴赫梅捷夫寫道，「〔美國救濟署的〕工作人員已缨如實吿訴胡佛' 

那些餘桎在價格上受到壓力，以及自然有越來越多農民想把桎食拿到市場上展 

量買個好價錢。由於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也就是説，由於餘糧越來越多，土 

地的擁有者自然想以最髙的價格出售餘糧，而最髙的價格就意味著自由的世界 

貿易的環境。我認為胡佛是對的，這種想把自己糧食賣出圾髙價錢的天生的， 

無法克服的衝動所進成的敵意，會成為布爾什維克制度最強大的,不可征隈的 

敵人之一。」Pavel Nikolaevich Miliukov Papers, ca. 1879-1970, Columbia Unviersity, 

box 1,另見Budnitskii, "Boris Bakhmcrcffs Intellectual Legacy";以及Engernun, 

Modernization, 116.
184新經濟政策要想穩固下來還需要假以時日。就連「新經濟政策」的説法也是在這 

項政策實施了兩個月之後才使用的。在烏克閑，新經濟政策是推遲實行的；在 

西伯利亞，只有少數幾個區開始從攤派改為實物稅。殳，“勿,March23,1921; 

PSS, XLIII: 62; Pravda, March 21, 1921;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H: 502-3； A. M. 

Bol'shakov, "The Countrtyside 1917—1924,"載於Smith, Russian Peasant, 48.某個書級 

黨组绩的官員強烈主張「應該像戰爭時期一在這個詞的完整的意義上一那株 

開展J稅收工作。轉引自Radkey, Unknown Civile, 366-7.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稅 

收人員往往就是之前武裝徵桎隊的人。Gimpelson,Sovetskieupravlentsy.

185 Carr, Bohhmk Revolution. II: 289,295-6-

186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1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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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1928年，阿列克謝•休謝夫(Alexei Shchusev)在奧爾利科夫巷1號按照構成主義風 

格，為農業人民委員部的新總部設計了一座巨型建築。同年，斯米爾諾夫被解除 

屐務。第二年，蘇聯農業人民委員部成立。休謝夫的傑作要到1933年才完工。

]88 Heinzen, Inventing a Soviet Countryside, 104-35.

邮到1927年，農業人民委員部只留用了五分之一蘇俄時代的人員。Heinzen, 

Inventing a Soviet CountrysiiU. 93-4; Gosudarstvennyi apparatSSSR. 16,104-5.統計人民 

委員部是第四大部。

190即便這樣也沒有哪個人民委員部可以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缠費：陸軍人民委員部 

1919 年只得到要求得到的 37% ° Mall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War Communism, 

172-82.印製紙幣的染料必須用黃金從國外解買。

|91從1918年初開始，1英鎊可以兌換45盧布；一年後，這個數字是400，而到了 

1920年中期，1英第值1萬盧布，上漲了 222倍；同一時期，徳國馬克對盧布從1 

比1上漲到大約100比1。到1921年秋天，在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之後，貨幣黑市 

已完全開放，儘管這樣的交易要到1922年4月才會正式合法化。Feitelberg.加 

Papicrgeklwesent 50.

192 Aliamkin and Baranov, Istoriia denezhnogp abrashcheniia, 194-5.

193 Katsenellenbaum, Russian Currency. 10.

194 Prcobrazhenskii, Bumazhnye dengi9 4.另見 Arnold,友滋島 Credit, and Monty. 95-6；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Fergusson, When Money Dies.

195 G. la. Sokofnikov, "Avtobiografiia,"見於 Gambarov, Ent$iklopedicheikii slovar\ XLI/iii: 

73-88,轉載於Anfcrt'ev, Smmh9190-205,以及Sokol'nikov.Mw勿加疝曲 

39-50; Oppenheim, "Between Right and Left";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t II: 351. 

斯廷斯基被任命為駐柏林的使節。

196 Pravda, February 14, 1919 (Stalin); Genis. aG. la. Sokolnikov."關於鉛封列車，可參見 

索柯里尼柯夫的説法＞ AnErf.Sw成193,最初建議把1917年十月政變放在蘇 

维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期間的可能是索柯里尼柯夫而不是托洛茨基。Rubtsov, 

"Vbenno-politcheskaia deiate!nost, G. la. Sokolnikova," 47.

197 Pravda. December 10, 1917; Sokol'nikov, K voprosu o natsionalizatsii bankov, Sokolov, 

Finamovaia politika Sovetskoi vlasti, csp. 22-27.

198季諾维也夫拒绝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結果這項任務就落到了索柯里尼柯 

夫頭上 ° Ivan A, Anfert'cv, uVbzvrashchcnie Sokornikova,"載於hi&Ncv, Smerc6 158- 

89,以及 aNcizvestnyi Sokol'nikov," Vbzvrashchenye imena (Moscow: Novosti, 1989), II: 

223-42 (at 224—5); Sokol'nikov, Brestskii mir.

199在1919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委託他提出反對伏羅希洛夫等人的「軍事 

反對派J及其游擊戰策略的問題。回到前野後，索柯里尼柯夫寫信揭發第一噺兵 

集團軍在一次打了勝仗之後違反紀律、喝得醉竄醺地搶劫頓河流域平民的事 

情，結果使謝苗•布瓊尼長期懷恨在心。1920年7月，托洛茨基請索柯里尼柯夫 

在總參軍事學院作系列講演，為的是|■除了講演之外，社會主義文學也會因為一 

本關於軍事問題的好書而得到豐富」。问旳回[1959], 14442,273(對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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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里尼柯夫提綱的表決）;Sokolnikov, "Avtobiografiia,"見於 Anan'ev, Smtrch, 190. 

205 （at 200）; Budennyi, Proidennyi put，I: 374-406. Chigir, aGrigorii Iakovlevich 

Sokolnikov：," 63 （弓I 自 RGASPI, £ 760, op. 1, d. 71,1.124）.

200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IX: 108, 159.

201 G.h.Sokolnikov,"LiquidatsiiaTurkestanskogo rublia,"Pravda, December30, 1920.

202 Arnold, Banks, Credit and Money, 126; lurovskii, "Arkhitektor dcnezhnoi rcfbnn," at 141； 

Katzenellenbaum,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149-52; Nikolaev, "Na puci k denczhnoi 

reforme 1922-1924 godov," 89.卡策內倫鲍姆在索柯里尼柯夫手下工作0私人無行 

的恢復工作實際上在1919年秋天就開始了，但要到1921年才見到成效'當畤政 

權誠圖重建正常的貿易關係，這就需要為沙皇政府的債務確定一個總額0関於 

索柯里尼柯夫的健康問題,參見V Rozanov, "Vladimir Il'ich Lenin,"Krasnau w' 
1924, no. 6:at 153.國家銀行設在涅格林卡街12號一楝堅固的兩層建築袋，建築 

的正面刻有一些寓言人物；它過去是俄羅斯帝國國家銀行的莫斯科分行”啊 

年修建在沃龍佐夫家族花園的位置。金庫設在纳斯塔辛斯基巷從前的莫斯科財 

政大樓襄，那棟建築是按照17世紀的風格（名為莫斯科巴洛克風格或新拜占庭風 

格）在1913至1916年間修建的。

203 Al,tman, "Dchnosc' reformatory: narkom finansov G. la. Sokol'nikova 1888-1939,, 159. 

貨幣改革的詳情可見6a皿松広politika Sovetiko-, and Sokolov, Finansovaiapolitila 

Sovetskogo gosudantva\ Denezhnaia reforma,, Atlas, Ocherki po istorii tlentzhno^o 

仍㈤効m%.阿特拉斯（生於1903年）在講金融改革時沒有提到索柯里尼柯夫的名 

字，這樣的怪事跟他的書的出版時間（1940）有關。他是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研究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貨幣流通及信貸問題的頂級人物（教授）°

204 Atlas,Ocherkipoistoriidenezhnogp仍3反九*以196（他遢是沒有提到索柯里尼柯夫）; 

Goland, "Currency Emulation"; David Woodruff； "The Politburo on Gol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25-1926,"载於 Gregory and Naimark, Lost Pobtbun 

施时次19%223.當赫伯特・胡佛】923年獲悉蘇聯恢復了福食岀口之後一他 

不知道的是，恢復糧食出口是為了支付進口步槍和機槍的費用—他就中止了美 

國救濟署的活動。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418-9.
205 Kaczcnellcnbaum, Russian Currency and Banking. 84-8, 105, 145.新舊盧布的兌換比率 

分別是1 ： 10,000 （1922年1月1日）、】：100 （1923年1月1日），1比50硼 

（1924 年 3 月 7 日）。Lawton, Economic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1:151.
206 Goland, D加向彷e切加加WeMoip。/”血.1924年是最後一次出現這種由新經濟改 

策帶來的貿易順差。

207 1924至1925年，伏特加為預算帶來了5億盧布，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是不得 

已恢復舊政權「酒鬼預算」的結果。Carn Interregnum. 43, n5.

208 Kvashonkin. Bor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78 （RGASPI, £ 76, op. 3, d. 231,1. 2）.

209 Galina Serebriakova, ttlz vospominanii»n 載於 Anfar'ev, Smmh, 230-49 （at 234）.

210 Mau, Reformy i dogmyt 137-51.
211 XIsnezdRKP（b）t 360-L 1920年代中期，拉林完全放棄了自己的主張：「我認為完 

全可以這麼説，首先，這是我們各個人民委員部中最聰明的，其次厶它是唯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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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在任何時候都有着清晰的經濟路線的人民委員部。」轉引自GenisJUpriamyi 

narkom s Ilsinki,"載於Sokol'nikov, Novaiafinansovaiapolitika,5-38 (at 19).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490.工農檢查院為了自身的特椎而對財政人民委 

員部展開了鬥爭。

年脛有為的記者米哈伊爾•科利佐夫(MikhailKoksov)给索柯里尼柯夫理了個結 

號，叫I■伊利英卡街的固執的人民委員」。索柯里尼柯夫推行了各種各樣的稅收和 

限制政策，不過，這些政策帶來了貨幣和經濟的真正穩定。Kd'tsov,㈤加明39. 

協會起初有64名成員，他們參加紀念晚會，出版回憶錄。與此同時，「老布爾什 

维克」的概念以及較長的黨齡應否被當作某種資歷的問題，施成了政權內部的緊 

張關係。到1925年，黨的規模幾乎翻了一番、黨員和候補黨員有110萬，其中 

1917年之前入黨的只有8,50。人(0.8%)，1905年之前的只有2,000人92%)(想 

要成為合資格的黨員，這是最早的時間)。HWWM(4460;Konhikhina, 

"Obshchestvo starykh Bol'shevikov," 50-65. Ustav obshchestva starykh bol'shevikov； 

Rezoliutsii i postanovkniia pervoi Vsaoiuznoi konferentsii Obshchestva starykh bol'shevikov, 

Spisok chlrnov Vsesoiuznogo obshchestvo starykh bol'shevikov.

Rigby, uIhe Soviet Political Elite,0 419-20.里格比指出，出席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中，只有13%的人參加過十月革命前的黨的代表大會；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中， 

該比例下降到 5%。IX$BezdRKP(b), 483;XfnezdRKP(b), 762.

列寧像他慣常那樣，擔心接收太多的工人會削弱黨的隊伍，因為許多工人都是削 

脫離農村「小資產階级的」環境不久。他對莫洛托夫抱怨説，「目前黨的無產階級 

政策不是取決於黨員成分，而是取決於堪稱黨的老近衛軍的那一層為數不多的黨 

員所獨有的巨大威信。」但是，在一個工人政黨中，工人黨員明顯不足，指件事 

讓其他大部分高級官員都覺得比較尷尬。PSS.XLV: 17-20(譯註：(列寧全集那 

43卷，第 19 頁)；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39-41 (RGASPI, £ 5, op. 2, 

d. 27,1.9-10).

從1921年開始，工廠中的黨員大多是管理人員和行政人員，不是無產者。黨的 

第十次代表大會把招募工人黨員重新作為優先考慮的事項，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 

會再次確認了這一目標。Chase, Wbrkm,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50-1; X s'tzi, 

236-41,284, 564;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mhip, 93-5.

Rigby, "The Soviet Political Elite."另見 Raleigh, Experiencing Russia's Civile, 132.

「中低階層的人明顯受到重用，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革命中的許多問題，J有學 

者正確地指岀，「這就像一塊拼圖不見了，在它的位置上，許多新的聯繋成為可 

能 « J Daniel T Orlovsky, "State Building in the Civil Wir Era: The Role of the Lower 

Middle Scarta,"載於 Koenker,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180-209 (at 203, n3).另見 

Buldakov, Bor ba zd massy, 164-256;以及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Moi ded, Viacheslav Molotov, ne platii Leninu gonorarov," Rodnaia gazeta、May 20,2005 

(對維亞切斯拉夫•尼科諾夫(Viacheslav Nikonov )的採訪).

Nikonov, Molotov, 88, 91-2, 109-13.

Witson, Molotov and Soviet Government, 43.

Bazhanov, Vtspominaniia [1990],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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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Kuibyshev, Epizody iz mod zhizni; Elena Kuibysheva,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ibyihttr, 

Berezov,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ybyshev; G. V. Kuibysheva,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ybyshev; Khromov and Kuibysheva, 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ybyshev, Flerov, E |Z 

Kuibyshev, Buzurbaev, Kuibyshev v Sibiri-, Erofeev, Valerian Kuibyshev v Saman.

225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260-2; Schapiro,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1977 ed„ 288-9.古比雪夫已經取代了米哈伊洛夫在黨的書記處的職務。

226 Trotsky,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126.
227古比雪夫出現在當時的政權高層名錄中，那裏面主要是些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 

(莫洛托夫不在其中)。Volin, 12bi0Srafii.按照俄文字母的順序'這12個人分別 

是：布哈林、捷爾任斯基、季諾維也夫、加里寧' 加米涅夫 ' 古比雪夫 '李可 

夫、斯米爾諾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和伏龍芝0

228 Rees, aIron Lazar^ 1-59.
229 I■我總是嘲笑那種做法"比如，我常着所有人的面對馬霍韋爾(Makhover)説，「你 

永擾不會像斯大林，你的腦子不一樣，而且不管怎樣，主要是你沒有小覇子 

Balashov and Marldushov, uSc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 195.巴拉绍夫身材 

矮小，只有1.53米(約5英尺)。

230 1923年，卡岡諾維奇指岀，工業的各個部門都集中在來路不明的黨外人員手 

中，有畤甚至不是集中在優秀的黨外專家手中，而是在「圓滑的野心家」手中. 

因此，他堅持認為，黨必須進行干預並安插自己人。Pavliuchenko“凡川加 

Nepovtkaia,'Ordenmechenostsev,"68 (引自 £ 17» op. 68, d. 49,1.28-31).

231 Bazhanov, Avec Staling dans k Krmlin, 58.
232 1925年4月7日，斯大林任命卡岡諾维奇擔任烏克闕黨的負責人，那是二個具有 

戟略意義的俄组織之一，另外兩個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0 以产,17.

卡岡諾維奇沒有被收緑到1925年的格拉納特蘇聯240名高級領導人傳記中，但他 

屬斯大林派的核心成員 0 Gambarov, Entsiklopedicheskii slavar.

233「加里寧是個好人，對我們來説是不可替代的，」在1923年春天視察了北髙加索 

各地(達吉斯坦.車臣、弗拉季高加索、纳爾奇克)之後，伏羅希洛夫寫信给奥 

爾忠尼啟則説，I■為了對他有個正確的判斷，需要和他一起到農村走走，聽他和 

農民的交詼；在這方面，他是很有魅力和——坦率地説一力员的°在我們黨內 

像他那樣的找不到第二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對農民闡明我們的理論和買鹿 

……我原以為他是個笨蛋，但現在我感到後悔並怨求安拉原諒我的罪過。我建 

議加里寧到梯弗利斯拜訪您，但他明確地跟我解釋説'未經中央委員會的許 

可，他不能那麼做。」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74 (RGASPI, f 85, op. 

24,(1.150,1.1-2).
234察里津布爾什維克的最高領導人謝爾蓋•米寧在1925年俄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上與反斯大林的反對派站在一起。1927年的時候，他似乎病倒了，是精神方面 

的疾病。米寧在恐怖時期逃過一劫，並一直活到1962年。加心,June29,1962. 

擔任察里津契卡負責人的頓巴斯礦工亞歷山大•切爾維亞科夫，在1919年烏克 

蘭重新建立了布前什維克政權之後回到了自己的故鄕，擔任烏克闕契卡的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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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1921年他被降級，擔任日托米爾黨組織的職務，還在扎波羅熱的反儀荒委 

員會工作過一段時間。1922年，他被調到烏克蘭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他也捱週 

了恐怖時期。後來，戰火逼近莫斯科，他自願要求到前無去，但因各大部分時 

間都待在後方而活了下來。戰後他從事教學和寫作，並於1966年去世。不要把 

這個切爾維亞科夫（亞歷山大•切爾維亞科夫）同亞歷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 

切爾維亞科夫（Alexander Grigoryevich Chervyakov，1892-1937）混滔，後者幫助創 

立了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作，1937年6 

月16日在白俄羅斯黨的代表會議中途休息時自殺身亡。

235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93.

236為斯大林給列寧（或托洛茨基）的私人信件充當信使的是加扎列江，斯大林IS把 

中央委員會許多通吿的起草工作也交給他。Bazhanov,价加讪加”[1983）,53. 

Kun, Unknown Portrait, 286-8.

237 Rusanova, "l.RTbvstukha.” 1924至1926年，托夫斯圖哈被斯大林派去列寧研究所 

擔任所長助理，負責列寧的檔案和《全集》。1930至1931年，他又被斯大林派去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和檔案館館長。他死於1935年8月，骨灰 

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宮牆內。

238在代表斯大林到《真理報》工作過一段時間後，抱怨説工作太累的炳扎列江回到 

了 格魯吉亞 ° Proletankaia revoliutsiia, 1935, no. 6:129-31.

239 Rubtsov, Iz-za spiny vozhdia, 33.

240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6:184-5.

241 Demidov, Politichakaia bor'ba i oppozitsiia, 61-72; Medvedev, On Stalin and Stalinism, 25. 

馬林科夫1921年進入莫斯科的一所技術大學並成為該校的黨委書記；他的妻子 

瓦萊麗亞•戈盧布佐娃（Valeria Golubtsova ,她的姑媽認識列寧）在组绩局工作， 

並在靠近克里姆林宮的商業街上從前的洛斯摩特娜婭飯店（蘇維埃5號圍得到一 

套住房，那裏住了許多年輕的熊務官員。1924年，馬林科夫被阚到中央機關， 

成為波斯克列貝舍夫的手下，負責保管人事記錄的工作。1927年，尼古拉,葉 

若夫（Nikolai Kzhov，生於1895年）進入斯大林的機關，並在波斯克列貝舍夫不 

斷高升後成為馬林科夫的新上司。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tvni, III: 850; 

Petrov, Kto rukovodil NKVD, 184-6; Rosenfeldt, Knowledge and Power, 131-2,1930 年代 

初期，洛斯庫特娜婭能店成了莫斯科地鐵建設指揮部；1938年，為了給莫斯科 

寃建工程中一個比較大的廣場勝地方，這座飯店被拆掉了。

242 Rees, uIron Lazar" 33-5.

243「最有才華和最傑岀的布爾什維克領専人之一，J巴扎諾夫寫道（他既在斯大林書 

記處的卡岡諾維奇手下工作，又在財政人民委員部索柯里尼柯夫手下工作），「不 

管交給他甚麼工作，他都會把它們處理好。」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90], 122.

244「我們親愛的、有才華的 ' 最寶貝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貿易實踐上一竄不通。 

如果放手讓他去做，他會把我們毀掉的。」列寧在信中對加米涅夫抱怨就。同 

畤，列寧又認為索柯里尼柯夫的書《國家資本主義和新財政政策》寫得「很成功卜 

Lenin, P5S,XUV： 428, LIV： 90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460頁；第5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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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頁）.列寧的《全集》（第54卷）中收錄了很多1921至1922年間同索柯里尼 

柯夫的通信。

245 1908年，契切林與列寧吵翻後轉投孟什維克。1917年，英國人以反戰和宣揚社 

會主義為由將他投入監獄（他們認為他那樣做是支持徳國而反對協約國）。托務 

茨基以恢復辦理簽證和允許外交信使出入作為交換條件，議英國人釋放了契切 

林。他成為托洛茨基在外交事務上的副手，然後很快又接替了他的位置。Debo, 

Revolution and Survival, 34-41.另見 Debo, "The Making of a Bolshevik"; 0,Connor, 

Diplom可温风赢血兄.契切林屬左派。例如，1922年1月，他發出警吿稱，有 

人正在從國外郵寄報紙給私人。要是允許這種做法，就等於是讓利用報纸攻聲 

我們的鼓動活動死灰復燃。莫斯科就會出現明目張膽的白惭報紙。Go%4 
Istoriia sovetskoi politicheskoi tsenzury, 427-8.

246李維諾夫的視力不好，但仍然加入了軍隊。之後他掌握了俄語並逐步接周到地下 

革命文學。】898年駐紮在巴庫時，他拒绝向罷工工人開槍並脫離了軍隊。Georgii 

Chemiavskii, "Fenomenon Lindnova," XX Vek: istoriia Rossii i SSSR, January 22,1924.

247 19】8年9月8日，李維諾夫在英國被捕，罪名是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十天 

後，為了交換被監禁的英國間諜布魯斯•洛克哈特（Bruce Lockhart），他被釋放。 

Pope, Maksim litvinoff, 129-30.

248 Sheinis, "Pervye shagi diplomadcheskoi deiatel'nosri M. M. Licvoinov," 153; Hilger and 

lAcya, Incompatible Allies, 110-2.

818 249 伏羅希洛夫厭惡李维諾夫 ° Dullin, Men of Influence, 13 （引自 Zvezda [Odessa],

September 21,1928）.

250 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 Stalin, 88-9.

251 "Posledniaia sluzhcbnaia zapiska Chicherina," Istochnik, 1995» no. 6: 100.

252 Georgii Chemiavskii, aFenomenon Litvinova," XX Vek: istoriia Rossii i SSSR, February 4, 

1924.叛逃者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徳米特里耶夫）對李雄諾夫的描寫特別無情，參 

^Sovetskieportrety, 240-52, translated as Dans les coulisses du Kremlin （Paris: Pion, 1933）, 

182-207.
253 Ivanov, Neizvestnyi Dzerzhinskii\ Plekhanov, Dzerzhinskir,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Zheleznyi Feliks.

254 Sinyavsky, Soviet Civilization, 126 （未註明出處）.被連捕的基督教哲學家尼古拉,利 

爾嘉耶夫（Nikoki Berdyaev）在盧比揚卡內部監獄的一次審訊後寫道：「捷爾任斯 

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個有若極其堅定和虔誠信仰的人。他是一個狂熱 

分子……他曾想做一個天主教修士，結果他把自己狂熱的信仰轉向了共產主 

義。」Berdiaev, Samopoznanie, 215.

255 Dvadtsat'let VChK-OGPU-NKVD, 20-3; Blobaum, Feliks Dzierzynski.

256 Tishkov, Dzherzhtnskii[W6],乃,78.據説有一次，礒管他自己也很虚弱，但挺是 

在得到允許後，把一名生病的獄友背到監獄的院子裹。Dmitriev,Rnyj血血, 

53-62.

257 Sheridan, From Mayfair to Moscow,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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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Plekhanov, VChK-OGPU], 227 (未註明出處)；Shteinberg, YM Petm, 119; Viktor 

Baklanov, uSlovo Dzherzhinskomu," Gazeta "Dose", November 3, 2002.维克托 • 切爾 

諾夫稱捷爾任斯基是「一個真正的修士和苦行者，也是一個真正的好人。」D.A. 

Lutokhin, **Zarubezhnye pastyri,w Mmuvshee, 1997:71.

259明仁斯基以防止泄密為名，指示奧格伯烏官員不要把任何涉及政治犯罪的文件移 

交給檢察部門，以此阻撓檢察部門對逮捕活動的監督。Kvashonkin,及/揄血而， 

rukovodstvc, 305； Zdanovich, Organy gpsudantvennoi hezopasnosti, 142-3,弓| 自 TsAFSB, £ 

2, op. 3, d. 60,1. 40.; Fomin, Zapiskistarogo chekista, 214.福明是北高加索邊境守面除 

的負賁人，因此他見過許多光師基斯洛沃茨克礦泉療養地的契卡人員。一名駐 

柏林的蘇聯外交官的女兒回憶説，明仁斯基「不愛説話，神情憂鬱-但非常有最 

貌一他甚至用正式的『您』對我説話〔她當時12歲)」。Io饱除加4M 乩2.

260 Deacon, History ofthe Russian Seo” 286-7 (未註明出處).

261 Fomin, Zapiski starogo chekista, 220-1; 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166-74.

262 Vinogradov, Genrikh lagoda, 17.
263 Plekhanov, VChK-OGPU, 278-9.亞戈達後來對盧比揚卡大樓進行了改造•他创建 

了內務人民委員部俱樂部，為警察機關贊助的運動隊建造了迪納摩體育場，擔監 

督過許多利用苦役進行大型建築工程。

264 Vinogradov, Genrikh lagpda^ 273-5.

265 GladkoVj Nagrada za vernost1—kazn\ Kuvarzin, Dorogami neskonchaemykh bitv, 53; 

Tiimshis and Papchinskii, 1937、bolshaia chistka, 295.

266伏龍芝説：「我有資料表明，紅軍參謀人員的機密情報正在泄露到國外。比如説， 

對於一些指令的情報 > 我從波蘭收到的要比從莫斯科收到的逮早。」岫闻兩 

Rmomovet Rapublikit 335.

267 Vinogradov, Genrikh Yagoda, 312-7 (TsA FSB, £ 1, op. 6, d. 37.1.102-3).另見 

Plekhanov, VChK-OGPU, 228；以及出。加法, 1995, no. 6:154-5 (APRF £ 32. op. 1.1 

1,1.27-27ob: Unsdicht, April 21, 1922).

268特工人員揚-別爾津被關過一段不長的時間。捷爾任斯基承認後者喜歡金戒指 

和手辕之類的小玩意，但還是讓人把他放了。Gerson, The Secret Police、居' 

自 Pravda, December 25 and December 26, 1918).

269 Ward, Stalins Rxusia, 36-7.

270 RGASP1, £ 558, op. 1, d， 1594J 3; Gromov> Stalin, 72.

271 Leninskii sbomikt XXXVI： 122; Biulleun oj>pozitsiit 1933, no. 36-7:10.

272 Trotsky, My Life. 477.

273 Ih)&y,&HE389(引用了謝列布里亞科夫的説法 > 而謝列布里亞科夫聲稱是從 

葉芻基澤那喪聽説的).

274 Trocskii, Portrety moliutsionerov, 54-5.

275 Ilizarov, uStalinM; Gromov, Stalin, 57-9; Volkogonov, Triumfi tragediiik I/ii： 118.

276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05-6.

277 "Sulin Closely Observed/1 載於 Urban, Sra/imnn, 6-30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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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UFianov, aOb otnoshenii VL Lenina L V. Stalina," 197.

279 April 5,1923.

280 Sochineniiat VIII: 66-8;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II: 1156.另見 

Sukhanov, Zapiski, IV: 32-4,

281 Gealerp Martov, 218,引 g Poskd呼 novostit April II, 1923,以及Swrmcn呼叫阳 

1923, vol 15:368-70.

282 Budennyi, Proidennyiput. I: 339.

283 Trotsky, Portraits1217.
284 Mikhail S. Gorbachev, aSlovo o Lenine," Pravda. April 21» 1990 (引用了阿列克群 

斯維傑爾斯基〔AlexeiSvidersky〕的説法).戈爾巴喬夫之所以對這件事感興趣， 

是把它當作在機關中存在所謂的蓄意破壞活動的一個例證°在斯大林統治時 

期，斯维傑爾斯基在工農檢查院和農業人民委員部工作；在1933年自妳死亡 

後，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的宮牆裏。另見「SS印"tw加/"o碍

II: 471.
285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itvo, 256—7 (RGASPI, £ 85, op. 1/S, d. 13, L 6).鉗［ 

列江還説自己從克里姆林宮的衛戌司令阿韋利。葉努基澤那兒得到了一套住 

房。「那套房子很棒。」(波瓦爾街U號)。1922年8月9日之後'他寫信给奥蘭 

忠尼啟則説：I■柯巴正在大力培養我。我正在接受全面但極其乏味的教育。目前 

他們正在試圖把我變成一個完美的工作人員，落實政治局、组缄局和書記處决議 

的最完美的控制者。」纳扎列江説服斯大林把自己調離了繁重的文書崗位' 

Kvashonkin, Bolshevistikot rukovodstvo, 262—3 (RGASPI, £ 85. op 1/S, d. 13, L 10).

286 Kvashonkin, Bolt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2—3.另見 Chcvychdov, Amaiak Ndzaretun.

287 I■我們常常看到斯大林，」瑪麗亞•越飛(她是阿道夫.越飛〔生於1883年用妻 

子，而他是與托洛茨基關係最密切的人之一)回憶説,「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首 

演的時候，我們縛是會在劇院管理層預留的包廂裏碰到他°斯大林去的畤候题 

常會帶着他的幾個親密的移伴，其中有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维奇……翡常收 

和，眼大家説話時很友好，但這其中沒有一點誠意……斯大林具有罕見的演員 

才能，能根據不同的情況變換自己的面具。而他最喜歡的面具梏伶就是下面II 

個：樸實而普通的好人 , 心裏想的都放在臉上。J "Mariia Ioffe, Nachalo," Vrmui 

my, 1977, no. 20:163-92 (at 178).瑪麗亞 19乃年移居以色列。

288這一點得到了里格比的證實，他的〈斯大林是否是個信不過的靠山？〉對相關文 

獻做了重大的修正。

289 RGASPI, (. 558, d. 1279, d. 1482.

290 RGASPI, £ 558, op. ll,d. 1289,1.22

291 Mikoyan, Takbybt 357.

292 Mikoyan, Takbylo, 351-2.

293 1930年，這塊地的一部分用來為上暦人物建造了名為巴爾維哈的療春院。

294 Alliluev, Khromka odnoisemi1 29; Iosif Stalin v obMiatiiakh semif 177.

819 295 Sergeev and Glushik, Besedy o Sta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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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斯大林的別璽是祖巴洛沃4號，捷爾任斯基的別墅是哥爾克2號，他在那襲建了 

格伯烏的國營農場，為上層人物提供食品。莫洛托夫的也是哥爾克2號(從1920 

年代後期開始)。

297 http:〃protown.ru/infiormation/hide/6965.html (亞歷山大•貝克對福季耶娃的尿韵).

298 ,K istorti polsednikh Leninskikh dokumentov: Iz arkhiva pisatelia Aleksandn Bch, 

bcsedovavsheo v 1967 godu s lichnyi sekretariami Lenina," Moskavskie nowsti, April 23, 

1989： 8-9.

299 McNeal, Stalin, 46-7.

300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2-3.另見 Chevychelov,以岫叽而儿

301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m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193-5.1926 年秋 

天，斯大林讓巴拉紹夫進了紅色教授學院。

302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93.

303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5:194.•有學者寫道： 

「斯大林在黨內的權力基礎並不是畏懼，而是魅力……當他決定對一個人価展應 

力的時候，他是不可抗拒的。」魅力是很大，但畏懼也如此。Mondore,加, 

41-2.

304巴拉绍夫還説：「斯大林應該親眼看看人們是怎樣生活的，花畤間親自和群眾在 

一起，傾聽人民的聲音，但我們所做的就是给那些人下逹命令和指示。我認 

為，斯大林以及其他領導人最大的不幸就在於，他們把時間花在理論鬥爭上，所 

有的精力都用到那上面，而很少關心活着的人。在一國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 

在一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這就是他們從早到晚反覆念叨的東西。」在巴拉绍 

夫提出要是突然遇到一個活生生的農民他們會説些甚麼的問題之後，他們開始戲 

稱他為「富農」° A. R Balashov and lu. S.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pdy)," no. 5： 194-5.

305 Dan, aBukharin o Stalinc,." 182.

306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i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no. 4: 182.巴拉绍夫 

恰好的確經常看到托洛茨基：他和薇拉•因貝爾(Veralnber)以及她的父親住 

在一起，而薇拉的父親是托洛茨基的叔叔(譯註：應為托洛茨基的表兄)•「托 

洛茨基和他的孩子們(謝多夫及其兩個女兒)常過來看他，再加上其他同志，大 

家齊眼一堂」(no. 5: 193) •巴拉紐夫是在突厥斯坦遇到卡岡諾维奇的，但是在 

1922年3月並沒有立即隨他到莫斯科。巴拉绍夫在撒馬爾罕得了瘧疾，這促使 

他要求耦到俄羅斯；他一被調到俄羅斯，從1922年6月1日開始，卡岡誥維奇 

就把他招至龍下。在卡岡諾维奇被斯大林任命為烏克蘭黨組绩負責人的畤候， 

巴拉绍夫也調離了卡岡諾維奇的组缴指導部，成了托夫斯圖哈的同事。接着， 

巴拉绍夫又接替壻麗亞•布拉科娃(Maria Burakova)，成為政治局負責記錄的 

秘書。

307 RGASP1, £, 558, op. 3, d. 13 L1. 27Q-1. Vm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148.

308關於蘇維埃制度中的「大批個體擁護者」，參見Armstrong,S而或Wnwwra比的4 

146.有位傑出的學者認為「神帶關係」是帝俄、蘇聯以及後蘇聯時代歷屆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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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特徵，但他並沒有對其他看上去極為相似的制度進行比較。Hosking, 

"Patronage and the Russian State,"這篇文章實質上是對M.N.阿法納西耶夫的書所 

做的註解丿參見M. N. Afanas*ev, Klientelizm i Rossiiskaia gostidantvennost* (Mosaw： 

Tscntr konstitutsionnykh issledovanii, 1997).另見 Orlovsky, "Political Clientdism in 

Russia," 174-99;以及 RanseL "Character and Style of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Russia," 

等等.

309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pme. 368-9.

310 lu. Aa Shchctinov, aRezhim lichnoi vlasti Stalina,"载於 Kukushkin, Rahim lichnoi vhsti 

S讪m 19 (弓I 自 GARE E 5865, op. 1, d. 41: letter to Yekaterina Kuskova).

311 P55,Xiy：302.

第十一章「把斯大林調開」

1 PSS,X1V：345.

2 芯 XIV： 346.

3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 1923年8至12月，一共發生了217次罷工，其中有51次在莫斯科。Mozokhin, 

VChKOGPU, 26 (弓| 自以 FSB, £ 2, op. 1, por. 794,1.141).

5 非常重要的例外是Smith, %磕v&f血M而Quation, 172-212,以及 van Ree,

"Stali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6 RGASPI, £ 558, op. 1 ,d. 2479,1.159-60,272-4.

7 Izvestiia TsKKPSSt 1989, no. 9： 199.
8 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646-7 (RGASPI, £ 5» op. 2, d. 278,1.2; £ 558, op. h

d. 2479, L262-5).组織局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斯大林・ 古比雪夫 ' 拉柯夫斯基・奥 

爾忠尼啟則、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各共和國的代表：亞歷山大•切爾維亞科夫 

(AlexanderChervyakov，白俄维斯)、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烏克関)、 亞歷山 

大•米亞斯尼基揚(Alexander Myasnikyan •亞美尼亞)* S. A.阿加一馬雷-奧格 

雷(S.A.Aga-Maly-Og!y，阿塞拜疆)以及波利卡爾普,「布杜卜姆季瓦尼(格魯 

吉亞)等。

9 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9： 192-3,196.斯大林手寫的正式提案參見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647-8 (RGASPI, £ 558, op. 1, d. 247991. 241).

10 P5S.XLV： 556-8, nl36.

11 Izvestiia 7iKKPSSt 1989, no. 9:198-9 (RGASPI, £ 5, op. 2, d. 28, L 23-4: September 22, 

1922); TsK RKP (b)—VKP (b) i nauionalnyi vopros^ 78-9; Smiths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8M (引自 RGASPL £ 5> op. 2, d. 28,1.19-21).

12 Foticva, Iz zhizni, 220.

13丄缈加加曲n滿XXXVI; KSXIV: 211-3.關於列寧的喜悅之情，參見Lewinj加疝 

Last Struggle,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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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Lcnin,PS£XIV:211-3.

正如有蘇聯學者很客氣地指出的，「作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政 

府首腾，弗•伊•列寧不止一次地在講話中表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维埃 

共和國在內外政策上還代表着與之結為聯邦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利益卜 

Filimonov, Vbzniknovenie i razvitie RSFSR kakfidmtivnogp gcjtularstva, 22.

據估計，馬克思的著作有2%是論述民族主義的，列寧的有25%，斯大林的有

50%。Munck, Difficult Dialogue, 76.

Kun,Bukharint 13Q-1.

姆季瓦尼吿訴列寧，格魯吉亞人會同意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騎盟中以 

平等的方式形成的「聯盟」，而不是併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维埃共和 

國——這一點，就像政治局給列寧的便條所證實的，斯大林已總承認了。

Khannandanian, Lenin i stanovlenie Zakavkazskoifideratsii, 344; kvstiia TsKKPSS, 1989, 

no. 9： 208.
Pospelov et al., Vladimir Il'ich Lenin.列寧在早，前的一封信中指責過斯大林的I1草 

率」。在9月2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交換了便條。加米涅夫： 

「為了維護獨立，伊里奇已經決定開戟。他建議我和格魯吉亞人見面。」斯大林： 

「我們需要堅定地反對伊里奇的意見。」加米涅夫：I■我認為既然伊里奇堅持自己 

的看法，抵制會更糟。」斯大林：「我不知道。你看着辦。」如泣成心匸 

1989, no. 9:206,208-9; PSS, XIV： 214.托洛茨基的假期是從1922年9月13日開始 820

的，但他仍然待在莫斯科；加米涅夫按照規定也在度假。

Reshetar, "Lenin on the Ukraine"; Szporluk, aLenin, *Great Russia,' and Ukraine." 

kvtstiia TsKKPSS. 1989, no. 9： 205. 1922年10月6日，列寧給加米涅夫寫了張便 

條，説I•我宣佈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戟」，並要求蘇聯蘇维埃中央執行 

委員會的主席職務要由各成員國輪流擔任，不能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堆埃共 

和國把持。斯大林也贊成這一點（斯大林在列寧的便條上寫道：」對J）（譯註： 

《列寧全集》第43卷，第216頁）。尸SS, XLV: 214, 559, nl36; Lenin, Sochineniia,

XXXIII： 335.

Borys, Sovietization of the Ukraine.

PSS, XLI: 161-8 （at 164）; Lenin, Sochineniia, XXV: 624; "Iz istorii obrazovanii SSSR,,見 

於IzMiia TsKKPSS, 1989, no. 9: 191-218; 1991, no. 3: 169-82; no. 4:158-76; no. 5: 

15Q76在後來编輯列寧的著作時，對斯大林的這封信作了大幅的削減。另見van 

Rcc,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209.

Smith, "Stalin as Commissar for Nationality Affairs, 1918-1922,"見於 Davies and Harris, 

Stalin, 51-2.
kvestiiaTsKKPSS, 1991, no. 4:171,正如傑里米•史密斯指出的（差不多只有他這 

麼認為），列寧作為中央集權的主要支持者，實際的做法與其學術観點完全相反 

（Pipes, Lewin, Carrire d'Encausse）.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79.

Orakhelashvili, Sergo Ordzhonikidze-, Kirillov and Sverdlov, Grigoni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 Ordzhonokidze, Put*Bol*shmka\ DubinskikMukhadze, Ordzhonikid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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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n Stalins Shadow, 14, 19-20.

28 1921年11月2至3日，高加索局正式作出成立聯邦的決定；II月8日，奧爾忠尼 

啟則打電報給斯大林，吿訴他程序開始啟動，並要求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作出回 

應 °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8-9 (引自 Ordzhonikidze, Stat'i i 

mhi, 1： 208； RGASPI, £ 17, op. 2, d. 231, L 2； op. 3, d. 237,1. 2; £ 64, op. 1, d. 61,1.16； 

PSS, XLIV: 255;以及 Kharmandarian, Lenin i stanovkniie, 96-8, 202-3).

29 Smith,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528 (弓I 自 RGASPI, £ 5, op. 2> d. 32,1. 61).布蘭 

什維克剛奪取了孟什維克控制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駐阿塞拜疆的全權代表 

(别伊布德•阿加•沙赫塔赫廷斯基(Behbud aga Shakhtakhtinsky))就建議成立南 

高加索聯邦，以管控纷亂的領土爭端。

30 Natsional'nyi vopros, 144-5.奧爾忠尼啟則已採取單方面措施，想在推行政 

治聯合之前，就把南高加索的鐵路系統和經濟統一起來» Jones, -Establishment of 

Soviet Power," 622,引自 Comunirti, the party organ in Georgia (September 1921).

31 Smith, "T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529-30 (引自 Ordzhonikidze, Stati i rechi, 1:208); 

RGASPI, £17, op. 2, d. 231,1.2.政治局在得到列寧的批准後發佈命令：「承認建立 

南高加索共和國聯邦在原則上是绝對正確的，也是绝對應該實行的。」「覚X1W： 

255 (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282頁).1922年9月27日，即列寧在哥爾克 

接待姆季瓦尼的當天，加米涅夫給這位布爾什维克領袖送去了一張蘇聯同南高加 

索聯邦的组域结構圖。按照斯大林原來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 

自枱計劃，格魯吉亞是作為同烏克蘭一樣有自治權的獨立單位加入的。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86 (RGASPI, £ 5. op. 2, d. 28,1.13-4).

32 Khannandarian,〃”加A”,, 218.菲利普，馬哈拉澤是格魯吉亞布爾什维克 

中的元老級政治家，到當畤為止，一直以其國際主義思想著稱。1921年12月6 

日，他向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反映説，紅軍的到來「造成了外國砧領的外觀…… 

我們必須認識到，格魯吉亞民眾已經習慣於認為，格魯吉亞是個獨立的國 

家」一這意思是説，不應気迫格魯吉亞加入南高加索聯邦。Lang, Modern 

小沏y,240(未註明出處).斯大林當時把斯瓦尼澤派到了柏林。Reker,如枷a 

Revolutionary, 257.

33 Smith, F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34 Suny, Georgian Nation, 214-5; Ordzhonikidze, Stafi i whit 1: 226ff

35 Sochineniia, IV： 162,237» 372.
36帝俄軍隊反對成立單獨的民族部隊，甚至堅持要求，東斯拉夫人在所有部隊喪都 

必須砧四分之三。1918至1919年，托洛茨基歡迎在紅軍中成立「民族」部隊。但 

烏克蘭的經驗改變了他的想法，因為烏克蘭的民族部隊只想追求自己民族的目 

標。但要想在這個新國家的邊疆地區建立一支單獨的一體化的紅軍，並擁有單 

獨的指揮結構，事實上很難做到。為了消除政治上的不滿情绪，1922年8月建立 

了一支格魯吉亞红軍。Kudriashcv, Krasnaia armiia, 17 (APRF, £ 3, op. 50, d. 251.1. 

158).軍官國中大約有97%的成員都是從前的孟什維克。1923年，他們制定了一 

項屬於「勞苦階級」的草案，明確提出要在黨外群眾尤其是農村居民中擴大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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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截止到1925年，他們在格魯吉亞部隊裏有4萬名士兵。Kacharava,即物

za uprochenie sovetskoi vlasti v Gruzii, 51-3; RGASP1, £ 5, op. 2, d, 32,1.7-17.

37 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244-7 (引自 RGASPI, £ 5, op. 2,d.26,1.10-12).

38 PSS, XLTV: 299-300; XLV: 595, n210; Pipes,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274,列車把 

斥責格魯吉亞人的電報抄送給奧爾忠尼啟則。1922年10月21日，斯大林打電 

話給奧甫忠尼啟則和格魯吉亞黨委書記馬米亞•奧拉赫拉施维里(Mamia 

Orakhelashvili) ＞吿訴他們列寧很生氣，並指出格魯吉亞的中央委員們根有給自 

己的通訊加密，容易被外國人截聽。這些人後來受到嚴厲的懲罰• RGASPIJ. 

558, op. 1, d. 2441,1.1-2； d. 2491, Ll-lob.包括馬哈拉澤在內的其他格魯吉亞人撤 

開斯大林，通過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與列寧進行了私下的溝通，同時還再次謀求讓 

格魯吉亞按照同烏克蘭或白俄羅斯同樣的地位加入聯盟。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此 

時都給梯弗利斯的馬哈拉澤等人發了電報，要求他們抵制。So^listMiivatnik, 

January 17, 1923.

39 Khannandarian, Lenin i stanovleniie, 351-4.

40 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01 (引自 RGASPI, £ 5, op. 2,132,1.49-50: 

Mikhail Okujava).

41現在挑選的另外兩個人是立陶宛共產黨人溫察斯•米茨基亞維丘斯一卡普蘇卡 

斯(Vincas MickeviOius-Kapsukas，短命的立陶宛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在1918年 

的首腦)和托洛茨基的擁護者、記者列夫•索斯諾夫斯基，但姆季瓦尼反對索斯 

諾夫斯基，斯大林趁機換上自己的心腹、主張中央集權的烏克蘭人德米特里■ 

曼努伊爾斯基。Kharmandarian, Lenin i stanovleniie, 369-70; XllsaadRKP(b), 541, 

551.現在存有一張這段時間的捷爾任斯基、李可夫、亞戈捶和拉柯巴一起在京呼 

姆的祖格季徳斯基植物園的合影。早在1922年5月就委派了一個伏館芝領事的 

類似的委員會，調査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团提出的正式抗議，説蘇維埃俄 

國侵犯了它的主權。該委員會既维護烏克蘭的存在也维護中央委員會的權利• 

Ts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64-6 (RGASPI, f. 17, op. 112, d. 338, 

1.122-3), 67-9 (RGASPI, f. 17, op. 84, d. 326,1. I),另見Pentkovskaia, "RoF Y1. 

Lenina," 14—5; lakubovskaia, Stroitelstvo soiuznogp sovttskogp sotsialisticheskoio ^piuhntva, 

139-40;以及Gililov, V. I. Lenin, 145-6.

42 Mikoyan, Dongoi borby, 433; Kharmandarian, Lenin istanovlmiit, 370. 821

43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250-1 (RGASPI, f. 5, op. 2, d, 32, l.43-43ob.)； 

Kirillov and Sverdlov, Grigory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 174-7.

44 Sakharov, Na ‘叨””,41 (引自 RGASPI, f. 325, op. 2, d. 50,1.35-8); Pravda, Mirch 17, 

1922 (季諾維也夫的提綱);的,680-7.列寧承認托洛茨基的意見有道 

理：列寧當時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樣工作了，所以斯大林的擔子就加重了。Lenin, 

P55.XLV： 103-4,113-4,122.

45 V- L Lenin: neizvestnyedokumenty, 513-5.里格比有個很有影響的説法，認為列寧在 

生病後，曾經企圖阻止黨的支配性的影響，但這一説法同許多內部的消息來源存 

在矛盾。Rigby, Lenins Government, 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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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Fel'sntinskit,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 16-7; RGASPI, £ 325, op,. 1, i 

88,1.1,2,5.國家計劃委員會實質上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的延續，約有40名工作 

人員1成立的時間差不多跟實行新經濟政策同時° Piat'letvlastiSovetov, 150-2. 

1921年8月起，克爾日扎諾夫斯基開始負責國家計劃委員會，到1923年12 

月——當時有幾百名工作人員——由里魯巴接着又幹了大概兩年（之後克爾旳L 

諾夫斯基又回來了卜皮達可夫（從1923年開始）是副主席。托洛茨基差不多從 

國家計劃委員會剛成立的時候就指責它無能；列寧對季諾維也夫説，「托洛茨基 

現在是加倍的咄咄逼人」。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42; Leninskii sbomik, XX: 

208-9.在核心圈子中，除了托洛茨基，沒有誰想讓國家計劃委員會掌握特別的専 

政權力。1921年3月，斯大林在給列寧的信中嘲笑托洛茨基，説托洛茨基號召計 

劃，就像「一個把自己想像成易卜生戲劇中男主人公的中世紀手工業者，他利用 

古代的傳説，呼霰人們『拯救」俄國」。Kalinin, Stalin: sbornik statei,轉載於 

S歸加加aV：5（M（譯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0頁）.

kvestiu, March 28 and March 29,1922; PSS, XLV: 69-116 （at 77, 81-2）.
因此，按照列寧的連輯，一旦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成功，布爾什維克接下來就可 

以無視蘇維埃俄國绝大多數人口的願望了。XIS-ezdRKP（b）, 130.

Sakharov, Na raspute, 43-4.

V Vtmsiiskii s'ezd RKSM, 11-19 oktiabria 1922g., 31-2.
列寧還説：「讓我在結束講話畤表示一個信念：不管痘個任務是多麼困難 > 不管 

它•…“是多麼生疏，不管它會給我們帶來多少困難，只要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不是在明天，而是在筵年之中，無論如何會解決這個任務，這樣•新处濟政策的 

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dP^XLV： 309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302 

頁）;Sakharov, Na raspute, 33-4.

Sakharov, Na raspute, 30-1.
從1922年10月2日返回莫斯科到1922年12月16日，列寧總共寫了 224封信和便 

函，接待了 171位有記錄可查的來訪者，主持了32場會議。Golikov, VUmir 

Il'ich Lenin, XII: xviii; Vaprosy istorii KPSS, 1957, no. 4: at 149 （福季耶娃）.

尸SS,XLV：469,現在度無法從文件中瞭解到列寧和李可夫那次詼話的內容，但至 

少有一部分可能跟格魯吉亞事件有關。福季耶娃的回憶錄沒有提到與李可夫的 

這次會面1參見Fodeva,左zteni, 249.

Golikov, Vl（ulimir Il'ich Lenin, XII: 534; Fotieva, Iz zhizni, 250-1; PS5, XLV： 596.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416.

Fotieva, Iz zhizni, 261.

阳 LIV: 331-2.

國家從1918年開始璽斷了對外貿易，但是隨着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大部分布 

爾什維克的高級領導人，包括斯大林，都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可持續的，已經過時 

了，但列寧把它看作是一種保護措施（「不然，外國人會把一切貴歪物品都買 

走，運走」（譯註：《列寧全集》第42卷，第459頁〕）和國家收入的竟要來源。

PSS, XLIV： 427,548, LIV: 325-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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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P*Xiy：596,n21O.

61 PSSXIM 338-9.

62 Trotsldi, Stalinskaia shkola falsifikatsii, 74-5; Trotskii, Portrety nwliutsionenv, 279,事買上 ) 

為了保持貿易壓斷，列寧依靠的有好幾個人。Sakharov, PolitiMoe zavahchtnit, 

203-22； Lenin, P5S,XIV： 471 (譯註：《列寧全集》第43卷，第462頁).

63 Silc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07-22.

64 RGASPI, E 16, op. 2, d. 13,1.180-90.

65 P55, XIV： 472； LIV： 325-6.

66 期 LIV： 327.

67列寧的這封信沒有收入《列寧全集)。參見Vblkogonov, 〃加叮血成面/卅％11： 

329 (APRE £ 3, op. 22, d. 307,1. 19);以及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Mane, 201 (fe 

確定了這封信的日期).據瑪麗亞•烏里揚諾夫娜説，列寧「叫來斯大林並給他交 

待了幾件最私密的任務」。Izvestiia TsKKPSS, 1898, no. 12:196.

68斯大林上一次見到列寧可能是在1922年12月13日。Golikov, VladimirICichLtnin, 

XII： 537-43

69 '0 zhizni i deiatel*nosti N. 1. Lenina (vospominaniia, pis'ma, dokumenty)," Izvtstiia UK 

KPSS, 1989, no. 12:189-201 (at 191).

70列寧定了這條規矩，即政治局委員的健康問題是黨管轄範圍內的事情oUkm, 

The Bolsheviks, 560.

71 VbprosyistoriiKPSS, 1991, no. 9: 44-5.

72 PSS, LIV： 327-8,672.托洛茨基提到了给加米涅夫的信，而加米涅夫按照布洛茨 

基的請求通知了斯大林。1922年12月20日，奥特弗里德•弗爾斯特醫生從德國 

趕來並在當天檢査了列寧的病情，但是對於他在12月21 0 (或22印為列車看病 

的情況，現在沒有任何記緑，醫生日誌中也看不出有關列寧飲食起居的規定有甚 

麼改變，能夠允許他進行口授。kv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191-2; Foneva,Zz 

thizni, 274.

73奇怪的是，1923年，列寧給托洛茨基的信件刊登在國外的孟什维克刊物《社會主 

義通報》上。而且它的署名是列寧早就不用的［N.列寧」，記錄者「N.K.烏里揚 

諾夫娜」，埴個名字克魯普斯卡婭從來沒有用過。列寧檔案中的副本有一張手寫 

的便條，是克魯普斯卡婭给托洛茨基的，要求給列寧回電話，但那是甚麼畤候寫 

的，現在還不清楚(把它放進去也許是為了説明，為甚麼沒有托洛茨基的書面答 

ffi) 0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87;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 770;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1: 72； 

PSS, XL1V: 327-8, 672;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H： 545.

74簽署文件的有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可能在全會前讓列車看 

福這份文件。Sakhahrov, Politicheskoe zavahchanie, 215-6 (引自 RGASP1, E 17, op. 2, d. 

86,L7-7ob.).學者們一直在聽信托洛茨基關於保持對外貿易壟斷的謊言，以為代 

表列寧參加全會的那天，只有他取得了勝利。Viz. Kumanev and Kulikova, 

Protwostounie, 14-5.事實上，由於12月16日那天列寧的病情惡化，克魯普斯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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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列寧給雅羅斯拉夫斯基（托洛茨基的一個對頭）也寫了信，要求他找人代替 

列寧參加1922年12月18日全會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當畤並沒有把官好的関 

於貿易壟斷問題的會議備忘錄給托洛茨基一份，他也沒有索要。對外貿易盥斷 

問題一據説正是因為這個問題列寧開始疏遠斯大林一再也沒有出現在後來 

的文件中 0 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203—22.
75 RGASP1, £ 17, op. 2, d. 87,1.1-2.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謊稱與列寧有過一次談話， 

談的是消除國家機關和黨的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具體目標是組織局，那是斯大林 

822 權力的源頭。據托洛茨基説，列寧最後表示，「那我就和你結為一個集團，反對 

一般的官僚機構，特別是反對组織局」。托洛茨基聲稱»他把此次與列寧的談詩 

吿訴了自己的擁護者：「拉柯夫斯基、I. N.斯米爾諾夫、索斯諾夫斯基 ' 普列奥 

布拉任斯基等等」一據説這種重複有助於他的記憶。血施<口： 

215-7; Trotsky, My Life, 78-9.
76克魯普斯卡婭為了讓斯大林動粗的事件有案可稽，就寫信給加米涅夫：「因為列 

寧在醫生的許可下口授了一封很短的信，斯大林昨天竟然以最粗暴的方式指責我 

……我和斯大林一樣珍視黨和伊里奇的利益。」給加米涅夫的這封信現在是有 

的，但上面沒有日期；過去添加的日期是1922年12月23日。产SS,LIV：674>5 

（RGASPI, f. 12, op. 2, d. 250）; Izvstiia TiK KPSS, 1989, no. 1: 192; Lewin, Lenins last 

M咏,152-3.加米涅夫轉而給斯大林寫了一張便條，透露説托洛茨基吿訴他收到 

了列寧的一封沒有註明日期的信；檔案管理人員後來補註的日期是「不晚於12月 

22日J，但它提到的是「代表大會」，不是全會，而代表大會是在1923年3至4月 

召開的。斯大林给加米涅夫的回答是：「It老頭子」怎麼可能和托洛茨基通信呢， 

這是弗爾斯特绝對禁止的。J斯大林的回信現在一般認為是在12月22日——遗不 

清楚這個日期對不對。斯大林在12月22日並沒有打箔話給克魯普斯卡婭，也太 

有咒罵她。中央委員會禁止討論政治問題，但並沒有禁止與領導層的成員接版； 

政治局是在12月24日才執行上述禁令的。Izvatiia TiKKPSS, 1991, no. 6:193.

77 Voprosy istorii KPSS, 1991, no. 9: 43-5; PSS, XLV: 474; Volkogonov, Lenin: politichiskii 

portnt, II： 337-8;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6: 191; 1989, no. 12: 196;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ahchanie, 202.

78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542-6.

乃 Voprosy istorii KPSS, 1991, no. 9:45.

80窿哈羅夫複製了許多文件，其中包括他認為出自阿利盧耶娃的那份手宫的文 

件：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352-53 （plates）.那封信有兩種形式，手寫的和打印 

的。手寫的上面有標題：（給代表大會的信〉。標題顯然是後加的（因為它明闕不 

是那樣的一封信）。很能説明問題的是，那封打印的信並沒有指定要給誰。兩者 

的內容也不太一致。福季耶娃在12月29日寫信給加米涅夫説，當畤沃洛季切娃 

在場。沃洛季切娃後來説她把信給了斯大林，但此話是否屬實，現在也不清 

楚，不過在福季耶娃給加米涅夫的信中（12月29日）是這麼説的。娜隹當時有可 

能已把此事透露給斯大林。關於沃洛季切娃的故事，參見Izvestiia TiKKPSSN89, 

no. 12: 191-2, 198; Genrikh Volkov, aScenografi$tka Il'icha," Sovetskaia kul'tun,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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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21,1989 (手稿註明的日期是1963年12月18日，引自與沃洛季切娃的談話);以及 

PSS, XLV: 343; “K istorii poslcdnikh Leninskikh dokumentov: Iz arkhiva pisatelii 

Aleksandra Beka, besedovavshec v 1967 godu s lichnymi sekretariami Lenini," Mcikmukie 

ww/W, April 23,1989： 8-9.另見尸SS,XIV： 474.當沃洛季切娃(或代表她的某個人) 

異想天開，説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信給了斯大林時，除她之外的所有當事人都 

已經過世了。值得注意的是，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公吿，並我有把12月23 

日的口授文件作為所謂的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或「遺囑」的一部分公佈岀來• 

這份文件也沒有像後來那樣做編號。Fel'shtinskii,Kommunistichakaiao^tziaiiav 

SSSR, 1:73-8.

福季耶娃寫道，從1922年12月23日開始，除了她自己和沃洛季切娃'格拉塞爾 

(一次)、醫生、護理員以及克魯普斯卡婭之外，沒有人和列寧接樹週。但道一 

説法不對 Fotieva, Iz zhizni, 275.

V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278-89 (esp. 282-3); Otechestvtnnaia istoriia, 2005, 

no. 2:162-74.

Vopny istorii KPSS, 1963, no. 2: 68; Ulam, The Bolsheviks, 560.

Izvestiia HKKPSS, 1990. no. 1： 57.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653-8 (RGASPI, £ 5. op, 2, d. 305,1.1-5; d. 301,1. 

1-2).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59.

PSS. XLV： 349-53 (譯註：參見《列寧全集》第43卷，第344-348頁。);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375 (RGASPI, £ 5, op. 4, d. 10,1. Bob).

Sakharov, Na raspute, 58-9, n33 (弓I 自 RGASP1, £ 5, op. 4, d. 98,1.11445); 

VKP(b), 455-4).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557-60 (弓［自 RGASPI, f 5, op. 1, d. 274,1. 1-2);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 9-11.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660-2 (引自 RGASPI, £ 5, op. 1, d. 275,1. 2-3);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1:9-11.

IzvatiiaTsKKPSS, 1990, no. 10: 178-9(托洛茨基給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信，1923年 

10 月).

1月20日，托洛茨基在另一封信中抱怨説最近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讓自己脫不開 

身•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ahchane, 660-72 (RGASPI, £ 5, op. 1, d. 275,1.2-3; d. 

307,1. 5； d. 308,1. 1-5); Fel'shtinskii, Kommunitticheskaia oppodtsiia v SSSR, I： 12-5.

1922年12月21日，組绩局討論並通過了捷爾任斯基委員會報吿的结論。捷爾任 

斯基委員會報吿的最终草案證實，奧爾忠尼啟則確實打了一名格魯吉亞共產黨 

員，但沒有要求採取紀律處分，反而建議把格魯吉亞的各位(前)中央委員調到 

蘇維埃俄國。最終草案在1923年1月13日的組織局會議上獲得通過並呈送政治 

局；结論的副本送交列寧。政治局批准了组绩局的決定以及格魯吉亞中央委員 

會的新人選。1月18日，為了讓姆季瓦尼等人有時間熟悉材料，政治局決定將討 

論推遲一個星期。RGASP1, £ 17, op. 3, d. 3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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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RGASPI,£17,op.3,d.331Jl.捷爾任斯基委員會的報吿：RGASPI,E5,op.2,d. 

32,1.69-73.

95 PSS, XVL 476; Fotieva, Iz zhizni, 300;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568-9.

96 Fotieva, Iz zhizni, 301.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TJft-H (弓| 自 RGASPI, f 5, 

op.4,d. 10,l,23-23ob.).有一點也許值得注意：福季耶娃承認，她首先問了捷爾 

任斯基，而捷爾任斯基吿訴她斯大林有那些材料。

97莫洛托夫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斯大林開始執行書記處的決定，不讓季諾维 

也夫和加米涅夫去探望列寧，因為醫生禁止這樣的接觸。他們向克魯普斯卡婭反 

映。她十分生氣，就跟斯大林説了，而斯大林回答她，「中央委員會做出的決 

定，而且醫生也認為不能讓人去探望列寧J。『但這是列寧自己要求的！」「要是中 

央委員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就連你去看他我們也會禁止。」」Chuev, SM加成212.

98 Chuev, Sto sank, 212-3; Chuev, Molotov Remembm, 132.

99 1926年的回憶：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 196,198.

100 PSS, LIV： 329; RGASPI, £ 17, op. 3, d. 332,1.5.

101 Kentavr, October-December 1991, 100-1;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392.

102「在上述的分析中，工人階級要維護和加強自身的引領地位 > 不是要通過政府機 

關，不是要通過軍隊，而是要通過工業，是工業再生產了無產階級本身，」托洛 

茨基在有關工業的文章中寫道，「黨 '工會' 共青團 ' 我們的學校等，都負有教 

育和培養新一代工人階级的任務。但事實將會證明，要是它下面沒有一個不斷 

發展的工業基礎，所有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沙灘上的。」他強烈建議要把國家財政 

花在國家工業上。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cfCommunism[ 1960], 1:234-6 (引自 

Trotsky archive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March 6,1923).
103斯大林羸得了這場鬥爭，並且像在1923年良天的中央全會上批准的那樣,根據 

他的建議進行了改组•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663-71; RGASPI, E 17, op.

3, d. 363,1.2； d. 364, L 5; d. 369,1.5.

104 Naumov and Kurin, uLeninskoe zaveshchanie," 36.

105 Volkogonov, Lenin: Lift and 421 (弓 I 自 APRF, £ 3> op. 22, d. 307,1. 138-9).

106 IzvestiiaTsKKPSS,^, no. 12: 198.在人民委員會秘書處的這幾名女性對斯大林 

闕然沒有好感。例如，她們後來受前同事娜佳•阿利盧耶娃的遨請，在小斯维 

特齎娜出生的時候"926年2月28日)到斯大林的家中拜訪。當時斯大林打開 

門，娜隹對他説把門關上，要不然孩子會受風感冒，據説他帶著他那奇怪的由 

默感回答説：「要是得了感冒那就死得更快了」。Genrikh Volkov, "Stenografistka 

Il'icha," Sovttskaia kul'tura, January 21, 1989: 3 (手稿註明的日期是 1963 年 10 月 

18 日).

107 BDnevnik dezhumykh sekretarei V. I. Lenina," PSS, XLV: 607.另見 Lewin, Lenin? Last 

Struck 96.這也許是在格魯吉亞事務上第一個能得到文件材料有力證明的例子： 

列寧不僅對奧爾忠尼敗則和捷爾任斯基表示懷疑，還對斯大林表示懷疑。

108醫生們還説：「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不把備忘錄給他感到很生氣，説他已經 

看過備忘錄，只是因為有個問題還需要再看一下」。Sakharov, Politichak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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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Manie, 276.格拉塞爾拒絕把「中央給各省黨委的關於格魯吉亞共產黨內部衝 

突問題的短信」副本交給列寧。Izvestiia TsKKPSS, 1990, no. 9:153nl, 162-63.

|09 Golikov, Vladimir Itich Lenin, XII: 589 (RGASPI, E 5, op. 2, d. 32,1.53-73); Fodeva, k 

加加,315.這些檔案材料現在保存在：RGASPI,£5,op.2,d.32,d.33,d.34.格拉 

塞前對布哈林説，列寧「對我們的工作已經預先有了看法，他實際上是覺得，同 

畤也非常擔心，我們在報吿中無法證明他所需要的東西，而他又沒有時間去準備 

代表大會的講話」。Izvestiia TsKKPSS, 1990, no. 9:163.

]]0 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501 (弓I 自 RGASPI, £ 5, op. 2, d.31,1.1)3,4).

]U 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345-62.

]]2 RGASPI, £ 5, op. 2, d. 34,1. 15; Trotsky, My L孤 482-8.

113 Smith, nhe Georgian Affair of 1922," 538 (引自 RGASPI, f. 5, op. 2, d. 34,1.3); Smith, 

Bolsheviks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08.托洛茨基和列寧(以及李可夫)的醫生都是 

徳國人EA蓋捷(EAGueder)，所以托洛茨基可以得到關於列寧身留狀況的第 

一手信息，並可以利用這種額外的渠道與布爾什维克領袖溝通。

114 P5S, XIV： 329-30.

115 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 192-3 (RGASPI, f 2, op. 1, d. 26004,1.3); Vblkogonov, 

Stalin: politicheskii portret, II： 384-5;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274 (引自 

APRF.E 3,op. 22, d. 307,1.27-9).註：「大約在五個星期之前」——意思是1月底＞ 

不是12月23日。克魯普斯卡婭的私人秘書(1919-1939)薇拉•德里德佐突然想 

起斯大林在1923年3月是如何打電話向克魯普斯卡婭道歉的；德里德佐在其出版 

於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回憶録中沒有提到這件事。V. Dridzo, 105; cf. Dridzo, 

Nadezhda Konstantinovna.

116 Trotsky; Between Red and White, 81.

117 Krntavr, 1991, Oktiabr'—dekabr': 109-12.〈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也被認為是列寧 

口授的(日期是3月2-9日)，它猛烈批評了國家機關的管理和理應改善國家機關 

管理的工農检査院•托洛茨基聲稱他召集了一次會議，力主在《真理報》上發表 

这篇□授的文章。Trotsky,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72.

118 Irotskii, ^ZaveshchanieLenina [Portrety]" 280.

119 hvatiia TsKKPSS, 1990, no. 9: 15L同一天，斯大林打電報給奧爾忠尼啟則，提 

到了列寧的幾封信。托洛茨基聲稱他把給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的信吿訴了加米 

涅夫，但信上寫的是「抄送」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有後有 

像托洛茨基聲稱的那樣在3月6日的夜裏碰過面，現在還不清楚；在加米涅夫 

的秘書處，沒有登記過這封由托洛茨基給加米涅夫的信，而加米涅夫説•與托 

洛茨基的會面是在後來發生的，是在列寧的身體狀況已經變得頭添出有希里 

之後。

120 PSS, LIV： 329-30 (RGASPI, £2. op. 1, d. 26004,1.1-3 (附有斯大林的回信);5mh 

TsKKPSS, 1989. no. 12： 192-3.現在存有一份斯大林回信的副本，是由沃洛季切娃 

手寫的，上面沒有斯大林的簽名；第二份副本顯然是斯大林寫的，有他的簽 

名，但這份副本看上去像是模仿的。檔案封面上有一則説明，是斯大林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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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列寧同志要求斯大林親收。」不過，現在不清楚這則説明是不是為這封信宮 

的。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95-7.

121 Voprosj istorii KPSS, 1963, no. 2,轉載於PSS, XLV： 455-86 (列寧秘書的T 日誌」， 

1922年11月21日-1923年3月6日).

122 \felkogonov, Lenin:politicheskiiportret, II: 343.

123 3月17日：「等了一小會兒，他想要表建某個想法或願望，但無論是護士 '壻蜃 

亞,伊里奇娜還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都不明白他要説甚麼。」Saldu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97.另見 Vblkogonov, Lenin:politichakiiportret, II: 343.

124 Pravda, March 12 and March 14, 1923; Izvestiia, March 14, 1923.

125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apolitika, 33-40.

126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27 (引自 RGASPI, £ 76, op. 3, d. 287, 1. 6-7, 13); 

Izmozik, Glaza, 84.

127 liotsldi, "Obol'nom" (1923 年 4 月 5 H )見於 O Lenine, 159-61.

128 Karl Radek, alrotskii, organizator pobedy," Pravdaf March 14, 1923,轉載於他的 Brtrq 

ipan^lety (Moscow and Leningrad: Gosizdat, 1927),但在隨後的版本中(1930年和 

193J1934年)被删掉了 -

129 Valentinov, Novaia ekoniomicheskaiapolitika, 54; Valentinov, Nasledniki Lenina, 13-4.

130 Sevostjanov, "Sovmhenno ukretno": Lubianka—Stalinu, I/i： 51-2 (IsA FSB, £ 2, op. 1, d. 

42: March 24, 1923).编者們沒有轉載這份文件的全文，而只是少數幾個片斷，對 

於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也未作評論。

131 1922年5月30日和1922年12月22日，列寧向斯大林要過毒藥。

132 S。㈤mSXVI: 25.收到斯大林信件的有托姆斯基•季諾维也夫、莫洛托夫、布 

哈林、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加里寧不在。Volkogonov, Lenin:politwhakii 

portret, II: 347-50 (APRF, £3, op. 22, d. 307,1.1-2).斯大林死後，福季耶娃沒有否詔

824 要毒藥的事情，至於在日誌中為何沒有提到，她説是自己「忘記」做記緑了， 

Izvestiia TsK KPSS, 1991, no. 6, 217; Fotieva, Iz zhizni\ **K istorii posledntkh leninskikh 

dokumentov," Moskovskie novosti, April 23, 1989: 8-9 (在亞歷山大•貝克去世後發表 

的貝克在1960年代對福季耶娃和沃洛季切娃的採訪：按照貝克的説法，列寧的 

中風奇蹟般地拯救了斯大林)；Ulyanova, "O zhizni i deiatd'nosd V. I. Lenina 

(vospominaniia, pis'ma, dokumency),"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189-201 (it 

199).列寧早些畤候索要毒藥的事情(1922年12月22日)在值班日誌中沒有記載• 

Izvestiia TsKKPSS, 1991, no. 6: 217.

133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273n.

134在3月16日的電報中，斯大林試圖讓奧爾忠尼啟則放心：「我認為，即情在儲 

魯吉亞〕代表大會上會得到順利解決，俄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也會支持南 

高力嗦黨委的政策。JRGASPI, £ 558, op. Ld,2518,1. 1.

135 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505 (弓I 自 RGASPI, £ 5, op. 2, d. 33,1. 50).

136梯弗利斯的奧爾忠尼啟則給羅斯托夫的伏羅希洛夫和米高揚發了一封電報•透露 

説季諾維也夫正在路上,並説季諾維也夫「似乎有點偏向〔民族〕分離分子，但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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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加米涅夫，加米涅夫給分離分子提供了不同的建議。我跟季諾維也夫談 

T •你們兩個也會跟他談的。目前他們的所有企圖都不會有甚麼收穫，只會使 

我椚的同志反對加米涅夫，並在參加代表大會的南高加索代表團中造成分裂 

RGASPI, £ 85, op. 24, d. 2479,1.1-lob.

|J； TiK RKP (b)—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s, 106 (RGASPI, f. 558, op. 1, d. 2522,1. 1). 

在3月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為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準備的有關民族 

問题的梃綱獲得了通過。XHs”ezdRKP(b), 816-9.

1)8抵洛茨基指責説成立蘇聯這件事是在書記處決定的，不是政治局。3月29日政治 

局致托洛茨基的集體信駁斥了這一謊言。接下來的兩天，托洛茨基在中央全會 

上再次要求解除奧爾忠尼啟則的職務，結果除了他自己之外，得到的簣成票运 

是只有一張。Smith,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10.卡岡諾維奇回憶説， 

托洛茨基給了格魯吉亞「民族傾向分子」充分的支持。Kaganovich, Pamiatnye 

tafiski, 282.

09 Kun, Bukharin, 130-1.

HO打了電話之後，福季耶娃給斯大林寫了一張便條，詳细説明了文章「寫作J (原文 

如此！)的日期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如何「建議發表」的，但隈权有弗拉基 

米爾•伊里奇的正式指示」。福季耶娃沒有把附信送給斯大林：「沒送，因為斯 

大林同志説他不想摻和。」福季耶娃倒是給加米涅夫送了一封寫給政治局的 

信——同時抄送托洛茨基——説「在他上次發病前不久，他對我説他想要發表扈 

爲文章，但是要在晚些時候。那以後他就病了，也沒有給出最後的指示」——這 

個説法超出了她對斯大林所説的內容。她還説，文章已绝给托洛茨基送去了。 

加米涅夫表示，托洛茨基在一個多月前就把文章給他看過了，因此，按照正常程 

即他會把信轉交給黨的書記處(也就是交給斯大林)。IzvatiiaTsKKPSS. 1990, 

no. 9:155-6,161.

141後期的口授材料中其他所有被歸於列寧的想法，比如十月道路的正確性'加強電 

的權威和改善機關職能的必要性、小資產階级敗壞革命的危險性, 農民有望通過 

合作社的道路戰勝市場邁向社會主義，都和他的観點是一致的。LihjPoIiiical 

Testament."

142 Kammunist, 1956 no. 9,轉載於 PSS, XEV： 356-62.

143 Fotieva, Iz zhizni, 286.

國 Si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14-8; Sakharov, Na raiput'e, 136-44; Izvestiia UK 

KPSS, 1990, no. 9： 151. 158; lainy natsionalnoipolitiki TsKRKP, 97.

14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e, 329-30, 335-6.

146 Valentinov, Nasledniki Lenina, 17.

147所大林的任務是作組绩工作報吿，布哈林是代替季諾維也夫作有關共產國際的報 

吿，而交給托洛茨基的是工業報吿(但只是在政治局對他有關國家在經濟方面的 

角色的提網進行修改之後)。加米涅夫的任務是代替生病的索柯里尼柯夫作有關 

稅收政策的報吿。RGASPI, £ 17. op. 3, d. 329,1203； op. 2, d. 96,1.1； op.3,d. 346,1. 

5.比較有趣的是，按照巴扎諾夫的説法，當時斯大林建議由托洛茨基作有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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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的主報吿，托洛茨基不同意，並反過來推薦斯大林，結果加米涅夫採取了 J 

個折衷的辦法，選擇了季諾維也夫，而這正是季諾維也夫朝思暮想的角色。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30.

148 MsM的@8-9.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報吿中説道：在黨和國家的關係問題 

上，[存在勞動的劃分，但不存在權力的劃分」。這顯然是針對托洛茨基的。的 

/W版的,41-2.卡爾在提到季諾維也夫時説得比較刻薄：I■他想接過列寧衣片 

的野心表現得那麼天真，結果讓他的虛榮顯得十分可笑。Socialism in Ont 

Country, I; 170.相比之下，加米涅夫找到了一種合適的姿態，在提到列寧時認： 

「每當我們遇到殖樣那樣的問題和這樣那樣的困難時，他的教導就成了我們的就 

金石。在內心裏，我們每個人都問過自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會怎麼解決扈 

個問題?l\XIhntzdRKP(b), 523.

149 Dveruuiisatyi sKeztl RKP (b), 199.

150 Pravda, December 7,1923.

151 Valentinov, Novaiaekonomicheskaiapolitika, 54(1991], 99.

152 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205; Izvestiia, April 7, 1923 (彼得羅夫斯基).另見 

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212;以及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94.

153 的⑹,393.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刊印了一幅摘自斯特魯米林

(Strumilin)著作的不同版本的曲媒圖：Dobb,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222.

154 Xlh"tzdRKP (h), 30(>-22 (at 321).

155 Carr, Interregnum, 32-4.

156 Barmtnc, One Who Survived, 93-4.
157與斯大林關係密切的阿韋利•葉努基澤提出了一種稍帶惡意的解釋。「列寧同志 

成了一邊倒的錯誤信息的受害者，」葉努基澤推測道，「當他們接近一個人，這個 

人因為生病而無法跟蹤瞭解日常發生的事情，他們就説某某同志受了侮辱'挨了 

打、被趕走了 •丟了職務等等，他當然有可能寫出一封措辭如此尖鋭的信。」刈 

的的,541.4月18日，黨的代表大會的主席團做出決定，向元老委員會公 

開〈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

158 Izvestiia TsKKPSS, 199L no. 4:171—2.

159 Sochineniia, V: 257.

160 XJiradRKPfb).^.

161 Dveruultsatyis"ezdVKP(b), 31.

162 Izvestiia TsKKPSS, 1991, no. 4:171.

163 Dvenadtsatyis"ezd^XP (b),57l, 650-2.

164 XIIsntzdRKP(b), 561-4; Sakharov, Politichskoezaveshchane, 521-34. 100人參加了

4月25日大會特設的I■民族問題分會場」的討論；這其中有24人不是大會代表， 

而是特意請來參加這次討論的。斯大林向大會匯報了討論的結果。Dvm兩叫i 

CM RKP 例 649X1.

165 XI厅血的⑹,564.不過，布哈林還是強調指出了大俄擁斯沙文主義問題。他 

説：「我明白，我們親愛的朋友柯巴同志沒有嚴厲批評俄羅斯的沙文主義，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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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格魯吉亞人批評了格魯吉亞的沙文主義。\XI1『血RKPM614.格魯吉 825

亞人岔忿不平：奧爾忠尼啟則和斯大林事先在代表方面做了手腳，九個有表決協 

的格魯吉亞代表中只有馬哈拉澤維護格魯吉亞的民族路媒；姆季瓦尼和科捷■ 

欽察澤(CoteTsintsadze，格魯吉亞契卡的首任人民委員)持有相同的觀點，但在 

有表决權。馬哈拉澤宣佈，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那裏面集中了艰多奧雷忠尼 

啟則的擁護者一I■有毛病」。奧爾忠尼啟則指責姆季瓦尼和菲利普•馬哈拉澤在 

孟什維克主政格魯吉亞時(1918-1920)與孟什維克合作，包庇格魯吉亞寫內的階 

级敌人(地主)，是［■左傾主義」和「冒險主義」。拉狄克抱怨説「黨內的大多救同 

志都不理解(民族)問題的重要性J般仰,615.

166初/闻的回,113.季諾維也夫稱讚説：I■斯大林同志和中央委員會的提綱好極 

了，透徹，深思熟慮，圓滿，沒人能説裏面有一處錯誤。」版物557, 

607.

167 Volkogonov, Stalin: politicheskiiponret. I： 160.

168 Shvetsov, Diskussiia v RKP (b)t 10.

|69斯大林把新纓濟政策比作參加1905年之後的杜馬選舉而不是维續進行革命鬥 

爭e Scchineniuij V; 215, 238-40, 244—5, 248-9; Himmer, "The Transition from N風 

Communism."

170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ntvo, 85 (引自 RGASPI, .f 50, op. 1, d, 58, L 17).拉柯夫 

斯基、奧爾忠尼啟則' 烏哈諾夫(Ukhanov)、扎盧茨基(ZaluMy)和哈里托詣夫 

(Kharitonov)只得到很少的選票，而哈里托諾夫是當選者中得票最少的(264票)。

1”「他已經從感覺性失語中恢復過來並開始學習説話了」，科熱夫尼科夫醫生滿懷希 

璽地寫道。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429,(引自 APRF, f. 3, op, 22, d. 307,1. 

140).

172 Vblkogpnovr Lenin: Lifi and Lesley. 430.

173安熟莉卡•巴拉巴諾娃曾在1918年秋天列寧遭遇未遂暗殺之後到哥爾克去看望 

©他 > 而她在那時就注意到克魯普斯卡婭：I■我覺得從上次看到她之後，她顯得 

菁老惟悴了許多。過去幾個月的壓力在她身上比在她丈夫身上反映得更明顯。J 

BalabmofF> My Lifi as a Rebels 186-7.

174克魯普斯卡婭喜歡季諾維也夫的第二任妻子茲拉塔・利林娜•伯恩斯坦(Z風 

Ulina Bernstein)；列寧夫婦和季諾維也夫夫婦在流亡時互相拜訪胞。

175 PSS, XLV： 343-8, 59M, n208； Focieva, Izzhizni, 279-82.這份所謂口授文件的打印 

隔有撲處令人費解的地方，或者説有幾處奇怪的錯誤：在沒有上文的情況下卻説 

「我上面説到的」；説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人的時候用的代詞是單數的「他」 

(「於他」(emu))。PSS,XIV: 474-6,482.從現在保存看速記記錄的口授文件來 

看，福季耶娃往往會保留原來用詞上的混亂，而沃洛季切娃則會改正有語法錯訳 

的地方。

176秘書日誌中有很多天的記録都不見了： 12月17 0 ' 12月19至22日儘説是斯大 

林給克魯普斯卡婭打電話的那天)；從12月25日到1月16日記錄的只有兩條內 

容，其中有一條提到，列寧正在訳蘇漢諾夫的書。這應該就是列寧口授那些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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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文件的時候。"Dncvnik dezhurnykh seketarei Lenina," PSS, XIV: 457-86； 

608,n297.1967年，80歲的福季耶娃吿訴亞歷山大•貝克説：「我們不會把所有 

的事情都寫在日誌裏 ° J**K istorii polsednikh Leninskikh dokumentov: Iz arkhiva 

pisatelia Aleksandra Beka, besedovavsheo v 1967 godu s lichnyi sekrctariami Lenina," 

Mo而滅〃加加山,April 23, 1989:8-9. 1929年，沃洛季切娃聲稱，她先是把口授的 

內容記下來，然後重寫五份，接者再重新打印一份沒有錯誤的送到《真理報八 

因此，至少應該有三個版本。PSS,Xiy：592.但現在既沒有最初的手寫版（速 

記），也沒有重寫版。在口授材料中，人們理應看到多份底稿以及在比如説列寧 

檢査風腊寫稿後修改和插入文字的地方。口授材料很少是一氣呵成的。

177 Fel'shrinskii, Kommunistichakaia oppozitsiia v SSSR, 1:73.福季耶娃寫道，在被列寧叫 

去之後，人民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人員都焦急地等待她或沃洛季切娃回去，以便 

瞭解列寧看起來如何，感覺怎樣。「有時候在我們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兒回 

來之後，娜捷施捶・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或瑪麗亞•伊里奇娜〔烏里 

揚諾夫娜〕會把他的口授內容讀一下並分享她們對他病情的看法。」Fotieva,金 

加zw；281.弗拉基米爾•瑞莫夫（Vladimir Naumov）認為»斯大林和其他所有人 

當畤馬上就知道了所謂的「擅囑」。Pravda, February 26, 1988.但斯大林所知道 

的——就如福季耶娃给加米涅夫的信（12月29日）所證實的——只是12月23日 

的口授內容，那實際上是给斯大林的信；當時沒有人知道12月24日或12月25日 

的口授內容，因為有可能就沒有發生過那回事。

178 Kuromiya,加,64 （引自托洛茨基1933年7月7日給馬克斯。伊斯特里的信： 

Trotsky manuscripts, Li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另見 Bazhanov, 

Vospominaniu^ 1990], 107.

179 Sakharov, Pclitich^koe zavachane, 311-3.
180 1922年中期，當時捷爾任斯基是鐵路人民委員，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 

查從國外採賭的情況，而這實際上是為了審查托洛茨基之前擔任鐵路人民委員畤 

的工作。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加米涅夫投了贊成票；托洛茨基投了反 

對票。列寧缺席，但他在得知這一情況後並沒有想要推闘政治局的决定。 

RGASPI, £ 17, op, 3, d. 298,1.1, 6; Izvestiia TiK KPSS, 1991, no. 3： 189-90;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68-9.
181 HSS,XLV：345.沃爾科戈諾夫認為，托洛茨基作為一個極其關注自身利益的人， 

有可能以為〈給代表大會的信〉意味著列寧已經把他——「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 

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一指定為接班人，而且也許還以為列寧批評了他幾句，只 

是為了減輕他的升遷给其他人帶來的打擊。Volkogonov,场内,264-5.

182 XIIs"ezdRKP （b）, 122,136,139; Vilcntinov, Novaia ekoniomicheikaiapolitika, 57-8； Tucker, 

Stahn as Revolutionary, 335.在窟次的代表大會上,三駕馬車讓自己手下開始拿托洛 

茨基的所謂波拿巴主義大做文章。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94-5； Deutscher, 

SW加,273.所有這一切根本不是在暗中進行：1923年4月19日（感的第十二次代表 

大會的第二天），《經濟生活報》就亜:新刊登了列寧在1921年對托洛茨基有關國家 

計劃委員會的建議的強烈批評 ° 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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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XIIs"adRKP (b), 47, 92-95, 121-2, 136-7, 139, 151; Sakharov, Politichakoezavahchanie, 

41厶27.弗拉基米爾•柯秀爾一西伯利亞黨組織的領導人'斯大林的手下之一 

斯坦尼斯拉夫•柯秀爾的弟弟——在1928年作為托派分子被開除黨籍•

184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23.

Sakharov, Politicheskoezaveshchanie, 427.沃爾科戈諾夫正確地指出，」值得注意的是, 

列寧竟然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口授這麼些冗長的文件，尤其是他在12月16日和 

22日的夜裏病情還急劇惡化了」——對於病情的惡化，所有醫生都説過，如克拉 

駅 , 科熱夫尼科夫、弗爾斯特、施特林普費爾(StnimpfcU) '亨切爾(Hcntsdiell)、 

晨內(Nonne) '布姆克(Bumke)和葉利斯特拉托夫(Yeliitratov) •但法爾科戈詣夫826 

沒能把這些細節聯繫起來：列寧實際上不可能口授所有那些文件。Wlkogonov, 

Ltnin: Ufr arui Legacy, 419.

186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1:56 (季諾維也夫给斯大林的附函 

日期為1923年6月2日).摩西•盧因正確地領會到所謂的列寧I■盘嘱」的要旨，即 

它實質上是贊成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官僚主義一尤其是寫內領專層的官 

倏主義，以及解除斯大林的職務，但盧因沒有對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不管怎 

麼説那些文件都是發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出版的《列事全集》中的。Lewin, 

Lenins Last Struble, 132-3.
187後來，托洛茨基親自對認為他跟口授事件有關的懷疑作了解釋。據他所説，口 

授文件「充實並澄清了列寧和我的最後一次談話中提出的建議」•據托洛茨基 

説，列寧「當時正在做系統的準備，要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把斯大林作為 

官僚主義、官官相護、獨斷專行和粗魯無禮的典型，對他發起毀滅性的打擊「 

托洛茨基還很可笑地説道，「組成一個『列寧和托洛茨基集團J，反對機關人員和 

官僚'當時完全瞭解這個想法的只有列寧和我」。其他人都不知情的原因在於， 

那是托洛茨基膵想出來的。「otsky,她丄孤4乃-81.托洛茨基沒有説明埼次所謂 

的與列寧談話的日期。

188例如，1921年H月，斯大林給列寧寫了一封很氣憤的信，訴説克魯普斯卡婭如 

何「再次」自以為是。RGASPI, £ 558, op. I, d, 2176, l.l-5ob,關於克魯普斯卡婭與 

斯大林的不和 » 另見 Bazhanov, Bazhanov and the Damnation ofStalin, 31 (它支持托 

洛茨基).

189 McNeal, Bride of the Revolution 117.

佛不專歓瑪魁亞•烏里揚諾夫娜並稱她是r老姑娘」的托洛茨基猜測，是克魯普斯 

卡婭饰擠烏里揚諾夫娜，把她推向了斯大林陣營，而學者們也往往按照庖一説 

法，認為烏里揚諾夫娜站在斯大林一握，克魯普斯卡婭站在托洛茨基一蛙。 

Trotsky, Diary in Exile [1963], 33； Trocskii, Dnevniki ipisma [1986], 76; Irotskii, Stalin, 

11:254-5.

191「要在托洛茨基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之間，尤其是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维持平 

衡是種其困難的，丄烏里揚諾夫娜寫道，「他們兩個都屬於非常看重自身利益而又 

我有耐心的人。對他們來説，個人的利益髙於事業的利益。」“MLUIhnovaob 

otnoshenii V. I. Lenina i I. V., Stalina," kv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196-9 (it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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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Blank, Sorcerer as Apprentice, 157-8 (引自 K. A. Khasanov, "Tatariia v bor'beu 

Lcninskuiu natsional'nomu politiku,"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sti, 1933, no. 11:30).

193 Bennigscn and Wimbush, Muslim National Communism, 51-7.

194 Tagirov, NeizvatnyiSultan-Galiev 44-5 (TsGA IPD RT, £ 8237, op. 1, d. 2,1.112).安東 

諾夫-奧弗申柯斷言，這封信是因為斯大林的話起了作用，讓蘇丹一加利耶夫 

中了圈套 » 其他人也都接受了這一説法 ° Antonov-Ovseenko, Stalin bez maski, 40-3； 

Landa, "Mirsaid Sultan-Galiev."

195 Bulat Sultanbekov, "Vvedenie,"載於 Tainy natsionanoipolitiki TsKRKP, 4-11.另見 

Sultanbekov, Pervaiazhertva Gerueka.當時還有幾份吿密者的秘密報吿»大意是»麻 

丹―加利耶夫正在组織蘇聯各地的東部共產黨人召開一次秘密的代表大會・ 

Tagirov, Neizvestnyi Sultan-Galiev, 32-4 (TsGA IPD RT £ 8237, op. 1, d. 5,1.22-3).抱 

怨説工作負擔過重的捷爾任斯基把這個案子交給了明仁斯基。Tagirov,她如阳 

Sultan-Galuv, 71 (TsA IPD RI； £ 8237, op. l,d. 2,1. 117).
196 TainynatsionanoipolitikiTsKRKP,15-23.供詞沒有提到請求被處決的事情，參見 

Tagirov, Neizvatnyi Sultan-Galiev, 74—5 (TsGA IPD RT £ 8237, op. 1, d. 20,1.103-4, d. 

2,1.121).
197斯克雷普尼克堪説，當時公開要求一位穆斯林民族主義者作岀解釋，但卻出有 

這樣要求眾多持俄维斯沙文主義想法的共產笳人中的任何一個。托洛茨基的發 

言滔滔不絕，認為蘇丹一加利耶夫的問題不在於民族主義，而在於叛變 這 

種叛變不是因為土耳其大使館的蠱惑，而是因為從民族主義而來的政治演變 ， 

這種演變「沒有受到那些和他關係密切的共事者的必要的抵制」一事到如今， 

晓翘的同志還在試圖保護他，説對他的信件翻譯得不好。Tainynatsionanoi 

“历施TiK/旳,54-7(奧爾忠尼啟則),61 (斯克雷普尼克，托洛茨基),74(托 

洛茨基).

198拉柯夫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提交了他們自己的憲法草案，並強烈主張各個共和國 

要有自己負責外交和對外貿易的人民委員部。Davletshin, **1heFederal Prindplein 

the Soviet State," at 24, Sullivanc, Soviet Politic! and the Ukraine, 65-76; TsK RKP (b)— 

VKP (b) i natsional'nyi voproi, 120-9 (RGASPI, £ 558, op. 1, d. 3478, 1.20-25, 30-7: 

commission meeting of June 14, 1923).在莫斯科的少數民族共產熟人會議結束之 

前，拉柯夫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要求斯大林加以説明，在描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時使用的兩個説法「統一的」和「不可分的」是甚麼意思；他作了言辭尖 

鋭的回擊，説他們的指責和要求相常於邦聯，而不是已經逹成一致的聯邦・ 

Tainy natsionanoipolitiki TsKRKP, 270-2 (拉柯夫斯基和斯大林).

199有種説法(1926年從加米涅夫的秘書處傳出的)認為，只是因為加米涅夫和季諾 

維也夫出手相助，蘇丹一加利耶夫才免於一死。更令人信服的是，有一張明仁 

斯基寫的便條，對線人有關蘇丹一加利耶夫與土耳其、波斯及阿富汗駐莫斯科 

外交人員進行秘密接觸的説法表示懷疑——對於這種牽涉到叛國罪的審判，需 

要諸如此類的材料。(斯大林在黨的會議上把姥樣的接網當作事實提了出來。) 

Tainy natsionanoipolitiki TsKRK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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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lainynatsionanoipolitiki TsKRKP, 85.(刊载於《斯大林全集》中的文稿稲有不同： 

Sochineniia,V： 301-12.) 1923年6月6 0，格伯烏的明仁斯基也建議釋放。Tagirov, 

Neixvatnyi Sultan-Galiev, 76-80 (at 80: TsGA IPD RI； £ 8327, op. 1, d, 5,1.91-5).在 6 

月10日晚的主報吿中，斯大林用了很長時間説明俄國共產黨是如何在沙皇制度 

下形成的，首先是在反對孟什維主義、資產階级傾向、右派分子的鬥爭中，後來 

是在反對左派共產黨人的鬥爭中，而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黨內正在發生相似的一 

幕。但是，他繼續説道，各废疆地區的黨不可能像俄國黨以前那樣，在一方的 

幫助下去反對另一方，先和右傾主義，繼而又和左傾主義作鬥爭，而是必須同時 

與兩者作鬥爭 ° Tainy natsionanoipolitiki TsKRKP, 99-106.

201 Tainy natsionanoipolitiki TsKRKP, 27Q-2 (加米涅夫),2734 在這次為期四天的 

會議當中的某個時候，季諾維也夫給斯大林遞了一張便條，建議説「在中央委 

員會設立一個負責民族事務的永久性委員會是绝對必要的」。斯大林回答説： 

「這件事很複雜：我們需要有來自所有或主要民族的人……要是沒有各民族的 

中央委員會和省黨委的參與，就在莫斯科把事情定下來，他們會不高興的•…“ 

此外，他們的人本來就很少，不會把最好的派來這樣的委員會(就是派，也會 

把最差的派過來)。」斯大林建議他們問一下少數民族的共產黨人自己，是否想 

要這樣的委員會。斯大林最後沒有接受成立這樣的委員會的想法(」……從烏 

克蘭派兩三個人來代替不了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7sKRKP(b)-VKP(b) 

i natsionalnyi vopros, 119 (RGASPI, f. 558, op. 11, d. 734,1.15-6)； Sichintniia, V: 

338-9.

202 1928年，他因為民族主義思想和從事反蘇活動而再次被捕，並於1930年7月判827 

處槍決，但是在1931年1月，他被減刑為十年。1934年，他被釋放並獲准居住 

在薩拉托夫省。1937年，他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1940年1月28日，他 

在莫斯科被處決。

203 Tagirov, Neizvestnyi Sultan-Galiev, 81-184 (TsGA IPD RT £ 15, op. 1, d. 857,1.1-249). 

燧里共和國的格伯烏首腦是謝爾蓋•施瓦茨(SergeiShwartz)。

204 7月3日，政治局給季諾維也夫批了六個星期的假，给布哈林批了兩個月的假。 

RGASPI, f.17, op. 3, d. 362,1. 5.哈佛大學研究俄羅斯的歷史學家理査德•派普斯 

桧好在山洞會議的次日(7月11日)出生於波蘭。

205 Foticva, 295.

206危段内容基本上是按照薩哈羅夫的説法，但有一個關鍵的地方和他的看法不 

同：1923年夏天，根本不存在以解除斯大林職務為目標的密謀，只是想遏制 

他 0 參見 Sakharoy Pohticheskoe zaveshcheniat 547-66.另見Chuev, Sro 和破 183.

207 XLV： 343-8,所謂1922年12月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是想讓廣大黨員看的； 

1月4日的「補充」似乎是給較小範圍內的人看的：僅僅是合謀反對斯大林的人， 

Sakharov, Politicheskae zaveshchane, 563-5.這份所謂的 F補充」可見於芯 XIV: 346.

208 Vbprosy istorii KPSS, 1991, no. 9： 45,47.

209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1 538-9.

210莫洛托夫在回憶時認為此次密謀的發起人是季諾維也夫。Chuev,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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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伏羅希洛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解釋説：「我在羅斯托夫接到季諾维也夫 

同志發來的宛報，要我到基斯洛沃茨克。當時季諾維也夫、布哈林 ' 葉夫多基 

莫夫、拉舍维奇等同志都在那喪〔的礦泉療養地）。我到了基斯洛沃茨克，並在 

和季諾羅也夫 ' 布哈林、葉夫多基莫夫以及拉舍維奇等同志一起參加的一個私人 

會議上討論了集體領導問題^XIVs"ezdVKPfb）, 398-9.隨後，伏羅希洛夫在給 

代表大會的信中澄清了山洞會議問題：「在前面提到的在「山洞」裏舉行的會議 

上，只有五個人，即季諾維也夫同志 ' 布哈林同志 、 葉夫多基莫夫同志、拉舍维 

奇同志和我。的,950.

212伏羅希洛夫已經離開了。㈤,950.
213 Izvatiia TsKKPSS, 1991, no. 4: 196.由於生病，托洛茨基獲准從1923年6月15日休 

假到9月7日。莫洛托夫也去了基斯洛沃茨克度假。

214 Eastm犯以加行而乐那年夏天的基斯洛沃茨克很熱鬧：美國舞蹈家伊莎朵拉•鄂 

肯（IsadoraDuncan）帶着她的養女也在那裏；伊斯特曼在火車站碰到了她們。對 

於這種人來人往的情況，斯大林可能已有所耳閏：莫斯科秘密警察的高級官員葉 

菲姆•葉夫多基莫夫剛剛成為格伯烏在北高加索的全權代表（1923年6月22 

日），而在羅斯托夫的葉夫多基莫夫也許在照管前往基斯洛沃茨克度假的政治局 

委員和其他要員的安全這方面扮演了某種角色1雖然現在還不清楚他是否向斯大 

林提供胆偷偷召開的「山洞會議」的情報。

215 的仰,455-7.由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眾所周知的敵意，季諾维也

夫或許以為自己可以軽而易舉地充當仲裁人的角色。

216m的以953（奧爾忠尼啟則）.

217 Izvatiia TsKKPSS, 1991, no. 4:192-5, 198; Sakharov, Pohticheskoe zaveshchanie, 557.

218 "Il'ich by! tysiachu raz prav," Izvatiia TsKKPSS, 1991, no. 4:192—208 （at 197-9）.
219奥列格・赫列温尤克（OlegKHcvniuk）指出 > 奧爾忠尼啟則聽憑自己捲入了這起應 

謀° Khlevniuk, InStaliiuShaJow, 18-9.莫洛托夫在晚年回憶説,奧爾忠尼啟則有一次 

稱讚季諾維也夫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而當莫洛托夫不同意的時候，兩人差點兒打 

起來（基洛夫把他們分開了 ；後來是布哈林充當了調解人）。Chuev,190-1.

220中央委員•「山洞會議J所在地北髙加索盛组繩負責人米高揚，通過伏験希洛夫 

的來信知道了這件事，他表示自己以及中央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堅決反對季諾維也 

夫努力削弱斯大林地位的做法。Mikoian, Takbylo, 110.

221 hvatiia HKKPSS, 1991, no. 4:196-7;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54-5.

222 Izvatita TsKKPSS, 1991, no. 4： 199-200.

223 Izuatiu TsKKPSS, 1991, no. 4:201-2.
224斯大林的信註明了要「抄送伏羅希洛夫」。Izvestiia TfKKPSS, 1991, no. 4:203.4. Fftl 

果同志們在那時準備堅持他們的計劃，我顾意離開，不需要大鷲小怪，不需要討 

論，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斯大林後來解釋説。XIVs-'ezdRKPW.S%.

225 Izvestiia TsKKPSS, 1991, no. 4:205-6.

226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61 （弓| 自 RGASPI, £ 17, op. 2, d, 246, IV vyp„ s. 

104：布哈林在1926年七月全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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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RGASPI, (. 17, op 3, d. 370,1. 7 (8月9日，政治局批准了一個半月的假期，從8月 

15日開始).

228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65 (RGASPI, £ 17, op. 3, d. 374,1.1; d, 375,1.6).

229 Fischer, The Ruhr Crisis. 1922年9至10月，里昂市長、法國激進黨領袖愛德華• 

埃里奥(fidouardHerrioc)及其副手愛德華•達拉第(如uardDalag)就訪問過蘇 

除。那次非官方的行程是想考察一下修復商業和外交關係的可能性，雖明當時應 

存在障礙，即沒有償還沙皇政府的債務。「［法國)對它的敵人太過寛大了，J埃里 

奧在莫斯科對契切林和列昂尼徳•克拉辛(對外貿易人民委員)説，隨種寛宏大 

魅的代價就是所有人都憎恨我們，徳國也不向我們交付賠款。賠款問題很快就會 

得到解決。它會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德國太弱，沒有辦法賠償；第二個階 

段：德國太強，不願意賠償。我绝對相信德國會在15年內再次向我們發起陰 

攻。J Carle% "Episodes from the Early Cold Wr,” 1277 (引自 AVPRF, £ 04, o. 42, d.

53619,1. 259, 11, 23-25:布龍斯基［Bronsky)給魏因施泰因州in加dn)的報吿， 

1922年9月22日；以及1.45：契切林致托洛茨基，1922年10月9日).另見Williams, 

Tiding with the Bolsheviks, 111-2;以及 Namier, "After Vienna and VersaiHes," 19-33.

230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231 I■波閑帝國主義分子並沒有企圖隱瞞他們想要奪取俄國和徳國領土的計劃，」有縣 

報紙的社論指出，「他們正在千方百計地想要拆散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結成 

的统一的聯盟，並把其中的某些國家，比如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置於他們的直接 

影響下。」Izvestiia, January 21, 1923,譯文見於 Eudin and Fisher, Soviet Rusia and the 

Weit, 200-1; Ruge, Die Stellungnahme, 32-59; Eichwede, Revolution und Intemitionalt 

Pdi他 154-75.

232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iKRKP (b)—VKP (b) i Komintem, 1516,立(RGASPI, 

£ 495, op. 2, d. 28,1.45-6), 157-8; Babichenko, "Politbiuro 1$K RKP (b)： 1207.李维 

諾夫在睡報與布羅克多夫一蘭曹的會談時警吿過季諾維也夫，要他提防共產寫 

在德國搞®I粗活動的不良後果 0 Sevost'ianov,Moskva-Berbn, 1:165-7(RGASPI,£ 

359,op.l,d. 7,1.95： June 5,1923).早在1918年的年底，拉狄克就向列寧静口説革 

命的浪潮正在席捲徳國,而事實證明這種説法是錯誤的。Drabkin,/&加加mi 

ideia mirovoi revoliuitjii, 90-8 (RGASPI, £ 2, op. 2, d. 143,1. 22-6: January 24,1919). 828

1919年2月12日，拉狄克在徳國被捕。

233 Orlova, Revoliutsionnyi krizis, 264; Gintsberg, Rabochee i kommunistichtskoe dvizhinit 

Germanii, 117.

234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iKRKP(b)— VKP(b) i Komintern, 159-60, 162-4; 

Babichcnko, "Politbiuro TsK RKP (b),n 129-30 (RGASPI, £17, op. 2, d. 317,1.22).托洛 

茨基轉載了斯大林給季諾维也夫的信：SMw, 368-9.另見Deutscher,金加,3934.

235 Istochnik, 1995, no. 5： 116.

236 "Naznachit, revoliutsiii v Germaniiu na 9 noiabria'," Istochnik, 1995, no,5： 115-39 (at 

115~7).在基斯洛沃茨克，季諾維也夫起草了激進的共產國際章程，論這了德國 

在8月頭幾個星期的革命形勢，當時他準備在8月中旬返回蘇聯首都•關於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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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參見Kuusinen, Neudavsheesia izobrazhenie "nemetskogo Oktiabria,0: 10.拉狄克在 

8月13日的信中建議布蘭德勒要冷靜 ' 謹慎。Adibekov and Shlnnh,PolitbiuroTiK 

RKP(b)—VKP(b) i Komintem, 165, nl (RGASPI, f. 495, op. 18, d. 175a, 1.275ob.).

237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RKP(b)—VKP(b) i Komintem, 166.
238 htochnik, 1995, no. 5： 120-7 (RGASPI, £ 17, op. 3, d. 375, Ll-6).巴扎諾夫編寫了強 

些討論的註釋•先兒 Bazhartou, Damnation of Stalin, 46-50.

239 Kommunisticheskiiintematsional, 196.
240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 tern, 168-9 (RGASPI, f.

325,op. l.d.518,1.90).
241 htochnik, 1995, no. 5:115-39 (at 128).政治局還採納了托洛茨基的建議'詼共產國 

際遨請法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比利時的共產黨代表和徳國共產黨的代 

表，一起在莫斯科共商大計。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RKP(b)—VKP(b) 

iKominum, 168, nl (RGASPI, £ 495, op. 2, d. 17,1. 163); 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 (b)； 131 (RGASPI, £ 495, op. 2, d. 19,1. 161-162ob.)

242 Izvestiia TiKKPSS, 1991, no. 4： 201.

243 Proletankaia revoliutsiia, 19231 no. 9： 227-32.
244 1923年12月11日，列寧要求工作人員把9月份的那期雜誌拿給他；很顯然，已 

經有人把這事吿訴了他。Golikov, Vladimir Il'ich Unin, XII: 650.
245 4匕&/如＞同,456.托洛茨基慶幸自己和布哈林有「遠見和想像力」，「遠離」组 

織局的會議。Trotsky, Stalin, 368.
246 Sakharov, Politichakoe zavahchanie, 550 (引自 RGASPL £ 17, op. 2, d. 246, IV vyp, 5, 

104:1926年7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

247要麼是受季諾维也夫的委託，要麼是自作主張，布哈林似乎在7月29日聯名致信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之前，赌加米涅夫寫過信'想動員他支持當畤還沒有作出明 

確説明的「组绩方法」上的改變。毫無疑問，布哈林在7月29日的信中採取了更尖 

鋭 , 直接的立場。kvestiia TsKKPSS, 1991. no. 4:206-7.薩哈理夫解釋了為甚麼沒有按 

照J鲂刊登那幾封信(見於殳曲％ HKKPSS)的原因：PMakoezaveschanie,^.

248在8月3日致伏羅希洛夫的信中，奧爾忠尼啟則寫道，他已經跟加米涅夫説 

7——這也許表明，奧爾忠尼啟則對斯大林的態度搖擺不定一加米涅夫認為 

季諾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不滿是誇大其詞。^estiia TiKKPSS. 1991, no. 4： 201.

249灿* Em* of Na而砾在7月13日的公吿中規定」將來有可能成立的所有京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J都有「自願加入聯盟」的選擇權一定令人聯想到世界革命・ 

同一天，斯大林解除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烏克関政府 

首腦的職務，並計劃打發他到國外從事外交工作。

250 Chuev, Sto sorok, 182-3.

251 Krupskaia, "Poslednie polgoda zhizni Vladimira Il'icha (3 fevralia 1924 goda)," Izvestiia 

就依SS 198% no.4： 169-78.葉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去了哥爾克，結果卻 

大吃一驚。負責列寧安全的阿布拉姆•别連基打者手勢吿訴他，I■在那兒，他們 

在推着他」。1923年7月29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私下裏寫信對布哈林解釋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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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不知道該怎麼辦，實際上甚至也不知道我該看誰……他緊緊地按住我 

的手，我本能地擁抱了他。可他的臉！我費了很大的勁才沒有像小孩子一极哭 

起來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4: 186-7.

252 1923年8月31日，他在基斯洛沃茨克接到消息説，英國人已經同意由拉柯夫斯 

基代表蘇聯就外交承認問題進行談判；斯大林在7月份用剛把拉柯夫斯基調離肩 

克閑，目的是減少一個支持托洛茨基的基地。RGASPI, f.558, op. 11,(1.67.1.1.4 

烏克蘭，取代拉柯夫斯基的是弗拉斯•丘巴爾。

253 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312.

254參加起義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都逃走了，這其中包括格奥爾吉•季 

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他先是去了南斯拉夫，然後去了蘇瑜，在那變住進 

柳克斯飯店。

255 RGASPI, f 558, op. 11, d. 139, L 11 (斯大林致奥古斯特•塔爾海第August 

Thalheimer)).《紅旗》報在1923年10月10日刊登了斯大林的來信；契切林従無媒 

電廣播中聽説了此事，他寫信給莫洛托夫説：「無短電報道的是完全捏造的运是 

背後確有其事？」莫洛托夫把這封信轉給了斯大林。AdibekovandShirinia,肺檢m 

TsKRKP(b)—VKP(b) i Komintem, 169-70 (RGASPI, E 558, op.ll.d. 139, L 31).

256與此同時，由共產國際主辦的俄國、徳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國共產驚的 

大會也在莫斯科開幕。發言者在會上一個接一個地反覆鼓吹德國革命"dibekov 

ind Shirinia, Politbiuro UK RKP(b)—VKP(b) i Komintem, 172-85 (RGASPI, £ 495, op.

19, d. 68, passim).

257 Finov, aKvoprosu o taktike edinogo fronta v 1921-1924 gg.," 118.政治局一致通過了 

季諾维也夫的纓過修改的共產國際章程一該章程規定，德國革命即將到來， 

世界帝國主義預計會採取敵對行動，但是「由於蘇維埃德國與蘇聯之間的同盟」， 

「徳國共產黨仍然會掌握政權」。章程還暗示，德國革命的成功會讓或除放棄討 

厭的新經濟政策» Pavlova, Stalinizm, 208 (未註明出處).

258 Luppol, **h istorii sovctskogo gosudarstvennogo gerba."

259 btochnik, 1995, no. 5： 130-5.相形之下，《真理報》(1923年9月22日)在評論德國 

畤説，「我們認為……奪權並不困難，而是一個完全可以實現的任務。更自複舞 

和困難的是掌握政權」。

260 Intemacsionale Presse Korrcspondenz, October 6, 1923: 957-9.

261加米涅夫曾讓總參軍事學院評估協約國要佔領德國需要動用多少個師• 

Babichcnko,"Politbiuro TsK RKP (b)," 131 (RGASPI, f. 325, op. 1, d. 41,1.47-50), 135 

(£17, op. 2,d. 109,1.15,18. 19).

262 Babichenko, "Politbiuro TsK RKP(b)," 132, n32; Iwan ski, IIZjazdKomunistyanti Partii 

Rabotniczei Polski, I: 156, 162-3.

263 RGASPI, f. 17, op. 2, d. 101, L 15-15ob.
264 RGASPI, f.17, op, 2, d. 103.全會第二和第三天作了關於合作社、工資、黨的職務 

的任命制與選舉制(報吿人是捷爾任斯基)以及剪刀差的報吿。捷爾任斯基報吿829 

的內容在會議備忘録中未作具體説明。RGASPI, f 17, op.2, d.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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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據多伊徹説，季諾維也夫提出，自己作為共產國際的領導人，願意代替托洛茨基 

前往徳國，但斯大林做出一副輕懸愉快的樣子插話説，政治局不可能放棄兩位最 

受愛戴的委員中的任何一個，此外，也沒有打算要接受托洛茨基的辞職•按照 

這一説法，斯大林還主動提出，為了保持和諧，自己不加入革命軍事委員會・

Prophet Unarmed, 111-2 （未註明出處）.難以想像托洛茨基此時知道〈伊 

里奇關於[縛）書記的信〉並對此保持沉默。

266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50-1; Bazhanov, Vbspominaniia [1980], 67-8; Izvertiia TiK 

£P5S, 1991, no. 3:216.

267「中央委員會認為，托洛茨基同志因為科馬羅夫同志的發言而離開會場讓中央委 

員會十分為難。中央委員會認為科馬羅夫同志的發言並無任何冒犯托洛茨基同 

志的地方。中央委員會認為托洛茨基同志拒绝接受中央委員會回來開會的請求 

這種行為是不對的，結果使中央委員會只能在他缺席的情況下討論了革命軍事委 

員會的人員構成問題。」RGASPI, £ 17, op. 2, d. 102.

268決議增加兩名托洛茨基的擁護者（皮逹可夫、尼古拉•穆拉洛夫）、一名季諾維 

也夫的擁護者（米哈伊爾•拉舍维奇）和斯大林一邊的三個人（奧爾忠尼啟則、 伏 

堤希洛夫和斯大林）。RGASPI, £ 17, op. 2, d. 103,1.2-3.最終，皮達可夫 ' 穆拉洛 

夫和斯大林沒有成為委員，但伏羅希洛夫、奧爾忠尼啟則和拉舍維奇倒是成了委 

員，對於他們以及另外兩個人（安德烈•布勃諾夫和阿利蓋達爾•卡拉耶夫（Ali 

Heydar-Kanev））的任命在 1924年2月生效。Ncnarokov, Revvomovet Rapubhki.他 

們開始和斯克良斯基（托洛茨基的左膀右臂）、安東諾夫一奧弗申柯（托洛茨基派 

的狂熱分子）以及加米涅夫和伏龍芝共事；委員會最近還增補了謝苗•布瓊尼和 

幾名非俄蜃斯族的委員（沙爾瓦•埃利阿瓦〔Shalva Eliava卜瓦茨拉夫•博古茨基 

（Vatslav Bogutsky） '蓋達爾•韋濟羅夫[Heydar VEirov]、伊纳加丹•黑迪爾-阿 

利耶夫（Inagadm Hydyr-Aliev]和溫什利赫特）。

269 Volkogonov, Trotsky, 241 （引用了巴拉绍夫的話）;Volkogonov, 7?1”而，；II: 8-9.巴拉纽 

夫沒有説明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

270 Chase, Wbrkm,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231-2.

271 MjN/VKP 陽 279（托姆斯基）,另見 Chase, Vibrkm,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231-2.

272 Brovkin, Russia afier Lenin, 176-7,弓I 自 Golos rabochego [Sormovo], September 1923 （地 

下刊物）.

273 Pravda, December 13 and December 21, 1923.

274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34-5.

275 Brovkin, Russia ajierLenin, 175 （弓' 自 RGASPI, E 17, op. 87, d. 177,1. 5）.

276 Zinov'ev, htoriia Rossiisk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lecture 1; Pcthybridge, One Sup 

Backwards）, 270 （引自 Zinoviev, History of the Bolshevik Party: A Popular Outline [London: 

New Park, 1973], 10）.

277 Trotsky and Shachcman, The New Coune, 154.

278 Gimpel'son, NEP, 347-8 （弓| 自 RGASPI, £ 17, op. 84, d. 467, 1.128-9）; Brovkin, Hussu 

加38（引自 RGASPI, £ 17, op. 84, d. 467,1.2）.早在 10月 14 日，托洛茨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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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日的信就在莫斯科黨組織(托洛茨基的基層黨組織)核心部門的會諸上受到了 

总責，促使書記處的莫洛托夫指責托洛茨基散發信件時超過了政治局的許可他 

国；托洛茨基反過來指責書記處傳播了這份文件。第二天，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 

席團特別會議上，托洛茨基的信受到嚴厲的批評，認為是在黨內搞派別活動。托 

塔茨基當畤只把他措辭嚴厲的提綱送給黨的核心機構(但卻很快在國外發表了)。 

RGASPI, £ 17, op. 2, d. 685,1.55-68； Izvstiia TsKKPSS, 1990, no. 5： 165-73; hvtstiia TsK 
KPSS, ]990, no. ]0： ]84.信件的摘要發表起SgMA嬴而 tmi%May24, [924.另見 

Eastman, Since Lenin Died, 142-3.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174-5 

(RGASPI, £ 17, op. 2, d. 685,1.93-5), 176-7 (U. 91-2), 178-80 (11.96-7), 222.

279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44-5.另見 RGASPI, £ 17, op. 87, d. 177,1.5 (亞戈達關於 

頓巴斯的報吿);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82-6 (at 284: RGASPI, £,558, 

op. 1,12565,1. 2-7:馬吉多夫〔Magidov〕關於頓巴斯的報吿);以及%1'1«叫旳 

(b), vnutripartiinaia bofba, 55-61 (RGASPI, £ 17, op. 87, d. 177,1.93-94,1178,1.15, 

18-19,22-9), 61-2 (op. 84, d. 531,1.97-97ob.)» 63 (1.63).

280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409-14 (RGASPI, £ 76, op. 3J.318,1,60-9); 

加曲November 7, 1923 (季諾維也夫).1923年11月，阿纲斯塔西•米高雕北 

高加索來到莫斯科並按照要求參加各大學黨組織的會議，以感受當畤的氣鼠；他 

聲稱自己當時對反對派學生的強烈情緒感到非常震驚。Mikoyan,弼他,UL另 

見 Daniels, "The Left Opposition."

281 Izvstiia TfK KPSS, 1990, no. 6: 189-93；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eppodaiia v 

SSSR, I: 83-8; Carr, Interregnum, 367-73; Fel'shtinskii, IGimmunistichakaia oppozitsiia v 

SSSRl: 83-8,

282 Ivanov and Shmelev, Leninizm i uleino~politicheskii raz^om trotskizma, 343.現在並也有 

清楚的證據可以證明四十六人聲明是托洛茨基寫的。Vil'kovaG依⑨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12.另見Carr, /”访名n”加,303-7,374-80.

283 Balashov and Markhashov, "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 no, 6:181.另見Bazhmm 

Damnation of Stalin, 57-8.同時，托洛茨基*拉狄克和皮達可夫也正式提出抗読， 

反對納扎列江在會議上「做記錄」並「篡改官方文件的原文卜RGASPLE323 

[Kamenev], op. 2, d. 64.另見 Graziosi, "New Archival Sources,*。,

284也許，托洛茨基本人並不是沒有考慮過在鬥爭中採取非常手段：在托洛茨基手下 

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工作並經常接受特殊任務的前沙皇軍隊上尉E.A.貝倫斯(E.A. 

Berens)與流亡巴黎的亞歷山大•古契科夫——他擔任過臨畤政府的首任陸海軍 

部長並支持過白軍一有過接觸。現在還不清楚貝倫斯是自作主張造是得到托 

洛茨基的授意，但斯大林當時並沒有想要利用這種接觸去敗壞托洛茨基的名 

聲，這表明貝倫斯不是在受格伯烏的指派進行挑撥離間。Volkogonov,耳峋,329 

(弓I 自 RGVA. £ 33987, op. 3, d. 1049,1.96； GARE £ 5868, op. 1, d. 15：古契科夫致 N. 

N.切貝绍夫(N. N. Chebyshev〕，他稱後者為I■海軍上將B」).

285 XII!i"euiRKP (b) [1924], 371-3 (波里斯•蘇瓦林);Deutscher, Prtphet Unarmed,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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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SouvarigSHik常流亡莫斯科的波蘭共產史致信蘇共中央誌責對托洛茨基的也 

害時 > 斯大林也沒有裝校作樣地召開波蘭的黨代表大會，而是換掉了整個波蘭中 

央委員會 ° Dziewanowski,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1 103-10.另見日 o/私喝 

September 20,1924; Sochineniia^ VI: 264-72.

287 Liberman, Building Lenins Russia^ 79; Lunacharsky, Revolutiuonary Silhouette 43, 62; 

Lunacharskii, RevoUutsionnyesiluety, 27; Eastman, Heroes1 258-9.就像卡爾説的 , 托洛 

83O 茨基確實「無法在同事中間通過謙遜的説服藝術 > 或者是通過對才智不如他的人

的觀點抱以同情的關注1來建立自己的權威」。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 

166.多伊徹錯誤地認為，人們討厭托洛茨基的性格，原因在於「自卑感」而不是 

情慨 «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4.

288 Ihxs原的丄赤504.雖然托洛茨基在寫信時的稱呼是「親愛的弗拉基米爾・伊里 

奇J而斯大林寫的是「列寧同志」，可他和斯大林或布哈林不一樣，他不去列專家 

裏拜訪 0 Volkogonov, Lenin: Lift and Legacy. 256.

289 Trostky, My Lifit 481; Eastman, Since Lenin Died. 17; Daniels, Conscience 矿the Revolution, 

206-7.

290 Trotsky, My Lifi. 498.

291 Trotsky, 500.

292 V Doroshenko and L Pavlova, aPosIednaia poezdka/ Altai, 1989, no. 4:3-18,有關列寧此 

次出人意料的行程，詳情來自他的護理員(濟諾维•佐爾科一里姆沙⑵novy 

Zorko-Rimsha)) '妹妹瑪麗亞、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和當時記載下來的目擊者報吿。

293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431-2 (弓［自 RGASPI, E 4, op. 11 d. 142,1.406-7); 

“Zapit Z L Zofko Rishmir Izvestiia TsKKPSS. 199h no. 8 (RGASPI, £ 16, op. 2t dJ7( 

1.857-76： Oaober 18,1923; II. 877-88: October 19, 1923); MPoslednyi priezd Vladimira 

Ificha v Moskvu: vospominaniia M. L Ul'ianovoiJ RGASPI, £ 16, op, 3, d. 37,1. 1-3 

(1930s); Kmpskaia, wPosIednie polgoda zhizni Vladimira Il'icha (3 f^ralia 1924 goda)," 

Izvestiia TIKKPSS, 1989, no. 4: 169-78 (at 174). See also KuVtura i zhiznt 1975, no. I: at 

11 (G. P Koblov); Gudok^ April 23, 1924; Golikov, Vladimir Il'ich Unin. XIII: 638-9.

294 kvestiia T$KKPSSt 1991, no. 8: 177 (RGASPI, £ 4, op. 2, d. 1744,1. 7-8: V L Ryabov, 

August 16)1940).

295 uPos!ednyi priezd Vladimira Ificha v Moskvu: vospominaniia M. I. Ul*ianovoi(n RGASPI, £ 

16,明3,d.37J 1-3 (1930切,後來，有位《真理報》記者也提到列寧那天的另外一 

名護理員回憶錄中的一段內容，説列寧感到很失望，沒有遇到領導廟當中的成 

員，但在剛才提到的那份回憶錄的現存檔案中並沒有這段文字。KuPturaiM 

1975, no. 1: at 11 (D. I. Novoplianskii,引自 Y A. Rukavishnikov).

296據護理員V A盧卡維什尼科夫(V A Rukavishnikov)説，俄語是「沃特，沃特， 

沃特，沃特！」(RGASPI, £ 16「op. 2, d. 91, L 37-8: October 19, 1923).

297 RGASPI, £ 558, op. 11, d. 25,1.110; RGASPI, £ 17, op. 162, d. 1.11.21-2.

298 Izvestiia TsKKPSSt 1990, no. 7: 176—89; Vil*kovaI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t 197- 

220(RGASPI, £ 51,op. U d. 21, L 51-4),回應者按(俄語)字母順序是布哈林、季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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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也夫、加里寧、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李可夫' 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列寧和魯 

梱塔克沒有署名。布哈林當時在列寧格勒，他打電報堅持要求對文章作出修 

改，斯大林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可還是把他的名字添上了。am而砍好门, 

1990. no. 7:190.

部 Vif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66-271. 46 10 J3 26 0

的，包括柯秀爾、洛巴諾夫(Lobanov)、穆拉洛夫、奥辛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所 

塞,謝列布里亞科夫和謝苗諾夫。參加討論的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辛 

斯基、加米涅夫、李可夫、雅羅斯拉夫斯基'布馬日內(Bunmhny)和捷常任 

確。

湖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478. Fel'shtinskii, Kommunistiihakaia o/>]>ozitsiia v 

SSSR,\： 9,18-19; RGASPI, £ 5, op. 2, d. 305,1.24 1924年 1 月之前，政治局的會 

誤沒有做速記記錄。

J01 另見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57.

)02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55-65 (RGASPI, f 17, op. 2, d. 685,1.39- 

49); Ivanov and Shmelev, Leninizm i ideino-politichakii razgrom tntskizma, 344 (引自 

RGASPI, f. 17, op. 2, d. 104,1. 46).不太詳細的巴扎諾夫版托洛茨基講話見於 

RGASPI, £ 17, op. 2, d. 104,1. 31-8.這些也刊登在左阳成j HKKPSS, 1990,no. 10： 

183-7；以及 Voprosy istorii KPSS, 1990, no. 5： 33-9.

J03 Vil'kova, RKP(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50-5 (RGASPI, E 17, op, 2.d. 104,1.31-8).

刚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26(>-8 (RGASPI, £ 17, op. 2, d. 104,1.1-4); 

Koloskov, XIII konferentsiia RKP (b), 14.

305 kvetiia TiKKPSS, 1989, no. 2: 201-2.

306 Babichenko, "Politbiuro T.K RKP (b)," 136 (RGASP1, f. 495, op. 19, d. 362,1.1 ⑺.契 

切林雖然不是政治局委員，但也參加政治局會議.

307第特•菲舍爾(Ruth Fischer)是布闕徳勒的左派競爭對手，她在書中説布閒德朝 

和季諾維也夫相互憎惡，並聲稱布蘭徳勒和托洛茨基當時的關係已變得密切。 

Fb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318, 323.另見Lessons of German Events,

\ XIIIkonferentsiia RKP (b), 158-78.

308贏哪記者格里戈里・ N.卡明斯基(GrigoryN. Kaminsky，出生於1895)和他那些 

胡亂吹啮徳國無產階級實力的同事不一樣，他在10月15日從德累斯頓恠薩克 

森)報吿了真相：德國共產黨戦鬥準備的情況很差，範圍只限於那些已级加入曲 

工人。Babichenko, "Policbiuro TsK RKP (b)" 135 (RGASP1, f. 495, op. 293, d. 673.1. 

58; op. 18. d. 182,1. 10-1).

珊 Babichenko, "Policbiuro TsK RKP (b)," 134-5 (RGASPI, f. 495, op. 293, d. 14,1.177).

310即便在薩克森的聯合政府中，共產黨的精力也不是花在發展運動，而是指賁社會 

民主前並對他們耍陰謀，由此暴露岀哪怕是按照上級命令採取的真誠的「統一戰 

釦策略的有限性。Babichenko, "Policbiuro TsK RKP (b)； 143 (RGASPI.f. 17, op. 2, 

1109,1.22: Pyatakov, January 15, 1924).更糟糕的是，柏林的左派共產黨人把精力 

更多地投入到對自己黨內其他人的鬥爭中，而不是準備暴動。Babich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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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biuroKKRKP (b)J 151 (RGASPI, £ 558, op. 2-e, d. 6968, L 3：瓦西里•施密特 

(Vasily Shmidt)致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

311 Kuusinen, Rings of Destiny, 63-5.

312 Voss, Von hamburger Aufitand zur politische Isolierung, 13; Babichenko, uPo!itbiuro TsK 

RKP (b),B 13M0 (RGASPI, f. 495, op. 293, d. 14,1. 37).

313】1月3日，政治局決定把派到徳國的小組召回莫斯科。AdibekovandShirinh, 

Pohtbiuro TsKRKP(b)—VKP(b) i Komintem, 216.

314斯大林可以得到皮達可夫從柏林定期送來的報吿，大多是抱怨策劃革命的鞋 

處，同時也閒雜着對國內造成分裂的政治鬥爭的擔爱(皮達可夫跟托洛茨基的關 

係比較近)：「又及：我對蘇聯國內我黨內部的衝突十分擔曼……看在老天的份 

上，千萬不要鬥起來，不然我們就放棄在這兒的工作。」RGASPI, £558, op. 11, d. 

785,1. l-8ob.

315 RGASPI, £ 558, op. 11, d. 785,1.23~6.

316 RGASPI,£558,op. Il,d.785,1.28.拉狄克寫信給莫斯科説，革命的時機I■尚未成 

熟」。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 RKP(b)—VKP(b) i Komintern, 209-13; 

Komintem i uleia mirovoi revolutsii. dokumenty, 428-35.皮逹可夫試圖讓斯大林關注德 

國共產黨，便在H月14日寫信對他説，「你們大家顯然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政 

需以目前的樣子是不可能吸引工人階級參加武裝起義的」。政治局決定就德國的 

事態發展發表一封公開信，但未能就內容達成一致。Babichenko,“PolitbiuroTsK 

RKP (b)； 145 (RGASPI, f. 495, op. 293, d. 638, I. 20-2).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RKP(b)—VKP(b) i Komintem, 218-20.正是在 1923 年 11 月，即剛剛慶 

831 祝過第一個民族自治州成立五週年之後，伏爾加河流域的徳意志人的領事層就建

議成立一個T伏爾加德意志人蘇维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GARF,f.58s,op.l,d. 

9,1.14-10, Volkogonov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1.

317 Gordon,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318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311.

319 Chuev, Molotov Remembm, 135.

320 "M. I. Ul'ianova ob otnoshenii V. I. Lenina k I. Y Stalinu," 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196-201 (at 198-9： RGASPI, £ 14, op. 1, d. 398,1. 1-8).烏里揚諾夫娜指的是她 

在1926年7月26日對中央全會説的話，參見第十三章。

321 Chuev, Molotov Remembm, 212.

322 Chuev, lakgpvoril Kaganovich, 190-1; Chuev, Kaganovich, 263.

第十二章忠實的學生

1 aPo povodu smerti Lenina/ Pravda^ January 30, 1924,轉載於 Socbinmiia, VI: 46-51.

2最好的托洛茨基傳記的作者説過：「幾乎沒有哪個孟什維克作家對列寧用過那麼 

多人身攻擊的惡毒語言0 J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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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Y I. Lenin, "Letter to Yelena Stasova and Others,"載於 Lenin, ColkctttlWorks, 42:129.

i Y L Lenin, "Letter to Grigory Zinoviev,"載於 Lenin, Collected Works, 34:39M00.

5 Kemmunist, 1988, no. 6: 3-5 (致戈爾登貝格，1909年 10月 28 日).

6 V.I. Lenin, "Judas Trotskys Blush of Shame," Collected Works, 18:45. \ 托洛茯星埴個下 

流傢伙」，Lenin, Collected Worh, 39： 290 (譯註：《列寧全集》第47卷，第547頁).

7 四 XLIX：39().

S Irotskii, Trotskii o Lenine i Leninizme, Lenin o Trotskom i trotskizme.

9關於斯大林把自己視為列寧副手的情況，參見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一份很能認 

明問題的打印件，日期是1923年，標題是〈斯大林的生平細節〉，該文件可見於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512 (RGASPI, £ 1318, op, 3, d. 8,1.85).

10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151-202 (對托洛茨基、季諾维也夫•加米涅夫' 

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描寫).

11 Balabano氏衫砂心〃应方〃 24P.但卡爾對季諾維也夫的描述有錯誤，既低估了 

他(認為他「缺乏頭腦」、「信念不堅定」)又高估了他(錯誤地認為他是三駕馬車畤 

朗 I"黨內最重要的人物 J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165,169.另見Lih, "Zinoviev."

12連沃爾特•杜蘭蒂都看出了這一點。他寫道：「可我想到，托洛茨基在布莆什维 

克當中有點格格不入。他本質上是個知識貴族，即便不能説他在知識上自視高 

人一等 0 J Duranty, I Write as I Please, 199.

13 1923年 » 為纪念紅軍建軍五週年，尤利•安年科夫被派去給托洛茨基畫像•他 

發現，托洛茨基不僅「身材健碩、肩膀寬闊、肌肉發達」，而且也很熟悉安年科 

夫最近出版的肖像畫冊，並且瞭解馬蒂斯和畢加索。Annenkov,。制僦血通 

vstrech, 11： 286-7.另見 Annenkov, Semnadtsat'portntov, II： 295-6.安年科夫的窟本書 

中有托洛茨基、季諾维也夫及加米涅夫等人的肖像畫。1928年，蘇縣的全部制 

書館和商店都奉命撤下這本書，私人收藏也不允許。安年科夫域以辛辣的筆周 

把列寧描寫成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人：DwwnZmo好wfrw〃,n：268~70.安年科 

夫1921年畫的那幅列寧肖像，用在蘇聯的郵票上並成為1925年巴黎博覽會贏期 

展馆中的重要展品。

14勞倫斯•弗里德曼要我們把「載略」理解為「從一個最重要的人物的視角，用將來 

畤講述的關於權力的故事」，而這恰恰是斯大林在刻板的馬克思主義框架內取得 

的成就• Freedman, Strategy.

15斯大林以幾次公開演講為基礎的小冊子《論列寧》是和他對克里姆林軍校學員的 

演講同畤問世的•季諾維也夫在自己的列寧格勒出版社(Priboi)也出版了应本 

書•此書擅有烏克蘭語(Kharkov: Derzhavne vyd-vo Ukrainy) ' 德語(Vienni:Vedag 

fur Litcratur und Politik)和法語(Paris: Bureau d'editions)等多種版本出版。

16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409-14 (RGASPI, £ 76, op. 3,1318,1,60-9).

17 Pravda, January 8, 1924.

18 I月12日，黨報報道説，在莫斯科高等教育機構的72個黨支部中，有32個圈共 

是2,790名黨員)支持中央委員會，有40個(有6,594名黨員)支持左派反對派： 

扈是那個要求立即工業化 ' 立即社會主義的迫不及待的方案受歓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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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kovskie Bolsheviki, 83 (引自 MPA, £ 3, op. 5, d. 2,1.200); Abramovich, Vbspominaniia 

i vz^iadi, I： 22,36.

19常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財政紀律先生)迎戰葉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印妙扶持工業先生)時，激烈的爭論開始了。布哈林和尼古拉•烏格拉諾夫等 

人對後者進行粗暴的反駁，而有表決權的大多數與會者暗中受到控制，都支持他 

椚"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I： 34, 101; XIII konftrcntnia 

RKP (b)\ Yif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390-406.

20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385-93 (RGASPI, £ 17, op. 2, d. 109,1.6ol>-7ob)； 

RGASPI,£17,op.2,d. 107,L14-7 (中央全會的遊記記錄始於1924年1月H-15 B的 

這次會議);0MB瓯必0㈤,95.黨的監察委員會在各省的下屬機構都被發動 

起來對付反對派：Olekh, Povornt, kotoroga ne 刎146 (引自 Dni, December 19,1923).

21 RGASPI, £ 17, op. 2. d. 107,1. 100-1; 524; Sochineniia, VI: 15. Schapiro,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wcra(y[\977], 317-8.拉狄克的反對理由説得對，沒有哪次或 

的代表大會公開過這項處罰條款，但沒有人能使斯大林承擔責任。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230; Vil'kova, RKP (b), vnutripartiinaia bor'ba, 403-8 

(RGASPI, £ 17, op. 2, d. 109,1.13ob.-14).

22當拉狄克説托洛茨基在受到「攻擊」時，斯大林抓住了機會，在1924年1月18日 

的閉幕會議上講述了 1923年9月發生的事件，當時「托洛茨基……站起來就退出 

了全會會議。你們記得，中央全會當時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托洛茨基那裏去， 

菌求他回到全會會議上來。你們記得，托洛茨基拒绝接受全會的請求」(譯註： 

《斯大林全集》第6卷 » 第35頁)。"ZakliuchiteFnoe slovo (18 ianvaria [1924 g.]) 

S麓亚血:,VI： 27Y5 (at 38-39).但指責已經變得十分粗暴無情，讓斯大林覺得不 

得不就他沒能預先禁止托洛茨基12月11日發表有關《新方針》的文章的批訐作出 

回應：「這是一種對中央委員會非常危險的步輙。請你們試試禁止已纓在莫斯科 

各區發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吧！」(譯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頁)。

23 Pravda, January 26, 1924.另見 HalRn, Intimate Enemies\ Robert Service, uHow They 

Talked: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the Soviet Party Politburo in the 1920s,"载於 Gregory 

832 and Naimark, Lost Politburo Transcripts, 121-34.斯大林還讓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任 

命了一個軍事改革委員會，由爲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謝爾蓋•古謝夫負責， 

而該委員會由斯大林的人控制，是翦除異己的工具。代表大會批准了 12月5日 

的決定，準備吸收10萬名新的工人熊員。

24 Sakharov, Politcheskoezavahchanie, 576 (弓I 自 RGASPI, £ 16, op. 1, d. 98,1. 107).

25斯大林是主導者，但並不是唯一對缺席大會的托洛茨基提出嚴厲批評的人。工 

聯主義者' 一度成為非法的工人反對派共同領袖的亞歷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因 

為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在1921年的時候合移鎮壓過工人反對派而把他們批得 

體無完膚 ° Shliapnikov, "Nashi raznoglasita," Pravda, January 18, 1924.

26 Trotsky, My Life, 515.
27直到1923年8月底，當列寧的情況稍有好轉後，政權才披露了其病情的嚴重 

性，但是，即便是在此之後，官方的報道依然保持毫無根據的樂觀展度(「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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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性的好轉」)。Pravda, August 30,1923; Pravda.,October21,1923 (IS生

人民委員謝馬什柯),另見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丄好外414 (引自RGASP1, £ 

16, op. 3, d. 6, L. 7), 430 (弓 I 自 APRE £ 3, op. 22, d, 307,1. 410);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46,650;以及liiEarkin, Lenin Lives!, 115-7.力 11 米涅夫指示蜃家尤 

利•安年科夫驅車到哥爾克畫出被認為是最後一幅的肖像。克魯普斯卡婭慑畫 

冃像沒有問題」，安年科夫回憶説，「實際上，列寧能展示的只有他的病，倚靠在 

躺椅上 裹着毯子，似看非看地望着我們，臉上帶着又回到嬰兒期的男人那無 

助'扭曲'稚氣的微笑。」Annenkov, Dnevnykh moikh vstrech, II: 271; Annenkov, 

"Vospominania o Lenine," 141-9.

28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58-9. Krupskaia, aChto nravilos' ll'ichu iz 

khudozhestvennoi WtmxMvy^Narocinyi uchitel\ 1927, no. 1:4- 6,1 月 19 日，在第 i■一 

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米哈伊爾•加里寧對代表們説，在列寧戟勝疾病、 

重返工作崗位的戰鬥中，「已經看到希望的曙光」。「烏拉！」大會發出了歡呼。 

kveaiia, January 20, 1924.

29布哈林戀乎每個星期六都過來。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4:174-5.

)0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ty, 299-301; Kun, 8”防”血 135.後來，列寧去世時 

布哈林出現在他床前的這一幕被斯大林的黨羽抹去了： Mikoan，My〃ii 

齊的Ew而,23575.即便是在克魯普斯卡婭沒有發表的回憶錄中，她也堅持就， 

布哈林當時沒有獲允入內。Volkogonov, Lenin: Lift and Legacy, 433 (? I § APRF, f. 3, 

op. 22, d. 307,1.175).

31 Volkogonov, Lenin: polithcheskit protret, II: 361 (引自 APRF, £ 3, op. 33, d. 307,1.175- 

6); WI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35.

32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62, 664; Prof V. Osipov, "Bolezn* i smcn' V. I. 

Lenina J Ogonek, 1990, no. 4; Ufianova, °O Vladimire Iliche," no. 3; N. Parent [B. 

Ravdin], "Lenin v Gorkakh: bolezn* i smert*," Minuvshee: Istorichaki almanakh, 1986, oo, 

2:189-91.
33米髙揚寫道，1月21日下午，自己到斯大林的住處商討對策，「我們談了大槪 

三四十分鐘過後，布哈林情紿激動地闖了進來，不是説而是尖聲叫道，瑪唸亞從 

哥爾克打來電話，説F就在下午的6:5。，列寧去世了」J。這是謊言•是想施蓋列 

寧臨死時布哈林在哥爾克的事實；通知列寧死訊的電話沒有打到斯大林的住 

處，而是打給了正在開會的蘇維埃代表大會。Mikoyan, RkbyloJR.

34 Ioffe, Vremia nazad, chapter 4.

35弗拉基米南,邦契-布魯耶維奇還為衞生人民委員以及負責屍絵解剖和防腐的 

醫生團隊•包括尚未趕到哥爾克的家庭成員(列寧的姐姐安娜和弟弟德米特里)， 

隼俯了一趟兩節車廂的專列。Bonch-Bruevich, ^merf i pokhorony Vladimira 

ll'icha"; Pravda^ January 21, 1925; Otchet Komissii 7sIKSSSRt 5.

36 Bonch-Brucvich, ttSmerf i pokhorony Vladimira H'ichaJ 189-90.請注意,邦契一布 

魯耶维奇並未提到布哈林乘坐履帶汽車或列車到哥爾克，但提到他和其他人一起 

在房間裏向列寧吿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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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svflriM, January 24,1922.

38 Sakharvov, Politcheskoe zaveshchanie, 576 (引自 RGASPI, £ 16, op. 1, d. 44,1.1).

39 Izvestiia. January 25,1924; Pravda, January 26,1924.蘇聯衞生人民委員尼古拉•謝馬 

什柯説，列寧的甑腦血管「用鐵子敲擊時，聽上去就跟石頭一樣」。Aw厶January 

24,1924; Semashko, Otcheff) boltl, 35.另見 Fischer, Life of Lenin, 672.公開報道中説到 

的r無法治癒的血管疾病」，似乎是在説，醫生們沒有辦法幫助列寧；他們救不了 

他，因此不能責怪他們。但謝馬什柯強調的是，列寧r超出常人的腦力活動和始 

终過着操心勞碌的生活」，而阿布里科索夫(Abrikosov)醫生強調的是列寧動脈硬 

化中的揖傳因素 ° Izvestiia, January 25, 1924; Tumarkin, Lenin Lives!, 172, n34.

40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apolitika, 87.

41 Volkogonov, Lenin: Life and Legacy, 409 (弓I 自 APRF, £ 3, op. 22, d. 307, L135: 1935 年 

12月，克里姆林宮醫療管理部門負責人霍多羅夫斯基〔Khodorovsky〕找到了啓生 

的記像並將其存入秘密檔案).

42 Service，〃加% III： 25A62.至少在190。年，當列寧還在德國的時候，他就諮詢過 

神經失調方面的專家。RGASPI, £ 2, op. 1, d. 385,1.1.

43 Duranty, uLentn Dies of Cerebral Hemorrhage"; Pravda, January 24, 1924.代表大會後 

來又缗第召開，在1月29日通過了新的蘇聯憲法，然後結束了。或就i 

{"tzdSovetov.
44 Maksimov, UU tovarsiheha Stalina (po vospominaniam byvshego detkora)," Rabocht~ 

Krestianskiikorrespondent, 1934, no. 10: RGASPI, £ 558, op. 4, d. 649,1. 208 (维克托• 

馬克西莫夫(Viktor Maksimov)).
45 la. G. Zimin, "Sklianskii Efraim Markovich,"見於 Nenarokov, Revvoensovet Respubliki, 

56-70 (at 68); Zcckin, We Have Met Lenin, 73-5; Gil', Shest' lets VI. Leninym, 100-1;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XII: 664—79.

46 Izmozik, Glaza, 84.
47 Sevort'ianov, "Sovmhennosekretno,*\lv. 52-3 (TsA FSB, f. 2, op, 2, d. 1,1.).
48 hnwzik,GdU681.伊茲莫齊克堅持認為，與比和蘇維埃的官員不一様»契卡 

人員並不會粉飾自己地盤上的形勢，儘管他認為他們的報吿到1920年代末的時 

候開始變得「不太客觀」。

49 RGASPI, f. 76, op. 3, d. 325,1.4-6.

50 Nor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ktarian Dictatorship. 291-2.

51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63.

52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eskaia policika, 88-9.

53 Volkogonov, Trotsky, 266 (引自 RGVA, £ 33987, op. 3, d. 80, L 587; RGASPI, £ 2, op. 1, 

d. 27088,1.1; RGASPI, £ 55& op. 11, d. 816,1.75-6).

54 Trotsky, My Lifi, 508; Deutchcr, Prophet Unarmedt 131-4.

55 Izvestiia, January 25 and January 26, 1924.
56 January 28, 1924 (沃爾特•杜蘭蒂).後來 > 杜蘭蒂再現了一段與法

國《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的談話。「天哪，多好的機會錯過了 ！阿喀琉斯在自己的



附笫十二卓 1031

夕

% 

5?

60

61

62

63

4

65

66

67

68

69

70

快僅喪生着悶氣。真是個白癡。他似乎不明白，他的地位的整個力拉就在於他 

的聲芻，群眾把他看作是列寧的首席助手和支持者……要是他來到莫斯科“,… 

施你在美國説的，整個風頭就會在他這邊。」Duranty,/斯加毋/弧,,2254 

杜關蒂沒有提到(或不認識)的這位記者是亨利•路易一维克托一馬两斯•蠲 

(Henri Louis-Victor-Mars Roliin) »法國外交部認為他是布爾什維克的奸細。羅而 

寫了幾十年來關於《錫安長老會紀要》最重要的研究著作(丄奶的開& mtn tempi, 

1939)。

邰塔莉亞•謝多娃的母親在談到她們收到的列夫從莫斯科寄來的郵件畤説，限 

信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迷惘和自慚形穢」。Trotsky,坳场511.另見険丽也, 

Sulin's Nemesis, 170-3.

RGAKFD, ed. khr. 1-14097 (1924).

Trotsky, Stalin, 38 L
(列寧的去世〉通過電報傳給莫斯科，發表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友曲 

January 24,1924; Izvestiia, January 24, 1924; Volkogonov, Trotsly, 266 (引自 RGASPI,£ 

2,op. l.d. 27088,1. 1).
*Po povodu smerti Lenina," Pravda, January 30, 1924; Sochineniia, VI: 46-51.政治局會 

議定下來的發言者名單起初並沒有斯大林的名字"也是作為f視情況而定」的發 

言者加進後來的名單的。現在還不清楚為甚麼會這樣。兩份發言者名單上都改 

有克魯普斯卡婭的名字，但是很頭然，她肯定是要發言的(而她也的確發言了)• 

1«^^1,£16,0卩25,(1.47,1.1-4.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給克里姆林軍校學員 

又作了一次演講。

例事的囑咐〉是1924年1月24日《消息報》頭版文章的標題。

hr«nw,January 27, 1924.一般來説»烏拉姆是個敏鋭的分析家，但他錯設地認為 

這篇演講不合時宜。Ulam, Stalin, 235.

Pravda, January 30 and January 31, 1924.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yik 678. 1929年7月，政治局决定用花崗岩代替原朿 

的木製结構，建造一座永久性的陵墓；陵墓於1933年竣工。

與托洛茨基關係很近的阿道夫•越飛寫信給季諾维也夫，建議不要把列寧留下 

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交給哪一個人，而是由托洛茨基、季諾维也夫和加米迴 

夫组成一個委員會；不過，要是他們堅持認為政府首腦只能是一個人，越飛建議 

就送托洛茨基。現在還不清楚越飛是自作主張還是把信給托洛茨基看逓。 

Vascukii, Trottkii, 193.

Pravda, February 12, 1924,見於 Sochineniia, VI: 52-64.

kvtstiia TsKKPSS, 1990, no. 6: 200 (RGASP1, f. 16, op. 2, d. 48,1.41).

昌期三天的中央全會在I月31日結束時決定，把10萬工人入黨的計刎更名期自 

纪念列寧而吸收新黨員運動」。Golikov,"加〃/歸厶砌,XI： 679.後來，危端 

刻聲稱招募了24萬新黨員。

Shelestov, Vrnnia Alekseia Rykova, 222-3.列寧擔任的另一項行政職務是勞動國防委 

員會主席，這個職務給了加米涅夫。列寧的妹妹和妻子仍然住在克里姐林宮值 



1032 註库：第十二点

到1939年），列寧的房間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斯大林按照規定把克魯普斯卡婭 

和烏里揚諾夫娜趕出了列寧在哥爾克的別里。起初斯大林自己想住進去，但後 

來別里變成了博物館。1955年4月，赫魯曉夫下令對公眾開放列寧在克里姆林宮 

的住處（參觀者超過200萬人）；1994年«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住處兼博物館的物 

品被搬到他以前在哥爾克的別壘 > 參政院再次對公眾關閉。1994至1998年，帝 

國參政院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內部翻修，幾乎完全變了樣。

71 Artamonov, Spetsob^ekty Stalina, 33-4; Korotyshevskii, "Garzh osobogo znacheniia."特别 

軍隊原來是由列寧的首席司機斯捷潘•吉利負責，但在列寧還在世的畤候，主 

要給斯大林開車的帕維爾,烏達洛夫（Pavel Udalov）就取代了吉利。斯大林的另 

外一名司機尼古拉•索洛維約夫（NikolaiSolovyov）過去給布魯西洛夫將軍開過 

車。1922至1925年，蘇維埃政權在英國為列寧和其他上層人物購買了73輛「銀 

魅」（該車型在1925年停產）。雖然蘇聯的氣溫很低•而且經常下雪'他們還是 

更喜歡敞篷車。

72別里建於1922至1923年 > 但之前產權屬於尼古拉,斯梅茨科耶（Nikolai Smeokoi ' 
有畤也寫作斯梅茨基［Smetskii〕）；該設施過去登記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三號療養 

院J。-•號是在庫爾斯克省（伊萬諾夫一利戈夫斯基縣），二號是在克里米亞（古爾 

祖夫）« Artamonov, Spetsob9ektyStaling 128.

乃 Trotsky, My Lifit 509.

74 Rikhter, Kavkaz nashikh dnei.
7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koba Papers, 1-23.另見 Lakoba, "la Koba, ty Lakoba， 

5M.托洛茨基是和幾名斷兵一起來的，這仍然是為了他的「安全」。1924年1月 

6日，列寧的衛隊長阿布拉姆.別連基寫了一封信給拉柯巴，上面有「绝密」標 

記，而且現有抬頭：「醫生們禁止托洛茨基同志工作並〔囑咐〕他立即出發'到 

南方休養兩個月。在我看來，我們找不到比您在蘇呼姆找的更好的地方，尤其 

是醫生們也認為蘇呼姆比較合適。我想最好是把他安頓在斯米茨科沃别累，也 

就是您以前安排捷爾任斯基和季諾维也夫住過的地方。」別連基強調説'醫生 

們的要求是徹底靜養，所以「我請您，親愛的拉柯巴同志，要保持密切關注' 

把他置於您的保護之下，那樣我們在這裏就完全放心了」。考佐夫（Kauzov） 

將負責托洛茨基的飲食和安全。「我肯定您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很顯然' 

不應該有集會和遊行……考佐夫同志會把我在祖巴洛沃拍的照片带給您。 

捷爾任斯基和亞戈達兩位同志向您表示誠摯、熱情的問候。」LakobaPape”, 

1-28.
76在夫婦倆去蘇呼姆的路上，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的筆端流繇出了 

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蘇呼姆的生活會怎樣？在那來，我們的周囲會是敵人還是 

朋友？」Ifocslq^! My Lifi, 508.

77 Vinogradov, Genrikh lagoda. 307-8 （TsA FSB, £ 3» op. 2, d. 9» I. 247）.

78 Volkogonov, Trotsky, 267 （?l §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Russ.13.1, 8967-86, folder 1/2, 1-2）; Fd'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t 1:89; Trotsky, My Lifi9 5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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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厶January 3,1924.克魯普斯卡婭還代表執政的三駕馬車，在莫斯科鮑曼區的爲 

如城會議上作了一次與範代會選舉有關的演講(她只點名稱讚了季諾維也夫)，流 

請的內容發表在1924年1月11日的《真理報》上。McNeal, Bnle<ftheRewhitim,23U. 

依托洛茨基的朋友中所有人都知道，」馬克斯•伊斯特曼寫道，「列寧去世後， 

他收到了列寧妻子的一封信，請他不要忘了他們早年的友誼。jEastm独防“ 

LtninDied, 13.

Kudriashov, Krasnaia armiia, 96-102 (APRF, £ 3, op. 50, d. 254, L 77, 83-84ob., 99. 

99ob.» 103-7).伏龍芝正式接替斯克良斯基的職務是在1924年3月11日• RGASP1, 

£17. op. 3, d. 424, L 8.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捷爾任斯基收例了斯克良斯基，訳 

他負責莫斯科的紡織托拉斯。RGASPI.f； 17,op. 3,d.424,1.8.

Lakoba, u,Ia Koba, a ty Lakoba'," 55.

Velikanova, Making of an Idol, 52-3 (引自 RGASPI, £ 16, op. 2s, d. 49,12-4; d. 48,1.

12; op. 3, d. 412, 1. 1； op. 2s, d. 49, 1. 37); Bonch-Bruevich, Vbspominaniia o Unine 

[1965L 435; to/w, January 26, 1924.克魯普斯卡婭強烈反對把列寧遺體做成木乃 834

伊，反對用宗教方式去崇拜他。AavA January 30,1924.有學者指出，1922年在 

盧克索一個未遭洗劫的地方發現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木乃伊，不僅吸引了全世界 

的關注»蘇維埃的報刊也作了大量的報道° Tumarkin, Lenin Liva!, 179~80.恰好解 

俄在1924年還沒有火葬埸。

當列寧在1918年遭到槍繫時，帶有宗教色彩的描述就已缠出現了。當時推任農 

民積極分子報紙(《貧窮報》)編輯的列夫,索斯諾夫斯基把列寧描寫成一個基督 

式的人物，並斷言「列寧是殺不死的……因為列寧是受壓迫者的復活……J 

Tumarkin, Lenin Lives!, 83-4 (引自 L. Sosnovskii, "K pokousheniiu na tov. Lenina： 

Petrogradskaia Pravda, September 1, 1918),

Kotyrev, Mavwlei V I. Lenina.

1月22日，政府的事務管理局局長尼古拉•戈爾布諾夫把自己的紅旗動章別在去 

世的列寧的衣服上。第二天，列寧得到了他自己的紅旗勳章。但是，大的在 

1943年以前，戈爾布諾夫的勳章似乎一直戴在列寧身上。頒給列寧的那枚勤章 

有可能給了戈爾布諾夫。

Krasin, "Arkhitcktumyc uvekovcchenie Lenina," kvatiia3 February 3,1924; Ennker, DuAj^e 

da LmnhiliSt 234.另見 Ennkcr, Fic Origins and Intentions of the Lenin Culc," 118-28. 

kvestii% August 2t 1924.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24.

「只要他在那裘•只要他沒有改變 > 共產主義就是安全的，新俄國就會繁榮昌 

鹿，」來訪的美國作家西奧多•德萊塞ClhedseD疝er)寫道」但一小高聲 

——要是他逐漸褪去光澤 > 或是被毁掉，啊 > 那就會出現很大的令人值悟的爱 

化，他的善良的夢想就會终結0 J Dreiser, Dreiser Looks at Russia, 31.

/W厶July 8,1923.列寧博物館在1925年的頭七個月就吸引了37mo名參觀者， 

大多是有组绩的。Arosecv, aInscituc V I. Lenina"; Tumarkin, Lenin Livts\ 125; Holmes 

and Burgess, uScholarly Voice or Political Echo?J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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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Annenkov, "Vospominaniiao Lenine," 144.博物館在 1924年 I 月 25 日收藏了列寧的 

大腦和心臟。

93埴位教授試圖説明列寧「崇拜」的作用在於激勵黨的「積極分子表現得更加積極J - 

對他們來説，「列寧是導師，是要學習和追隨的，他的教導是要忠實執行的J。 

對廣大群眾來説，列寧被描寫成似乎帶有超自然的力量，是「衝破雲層、光芒四 

射的太陽」。Harper, Civic Training, 39-40.

94 Izvestiia, August 22, 1923,以及September 28, 1927; Pravda, October 27, 1923; 

Proletankaia riwliutsiia, 1923, no. 11: 269-74.

95加米涅夫在1927年1月被解除了院長職務•

96 hvestiia, January 21, 1927; Vistnik Kommunisticheskoi akademii, 1928, no. 27: at 298; 

Zapiski Instituta Lenina, 1927, no. 1: 176; **IML k 100-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 V 1. 

Unini." Kommunist, 1968, no. 17.當時還採取了其他一些舉措：一是啟動黨史(在 

俄語中稱作ktpart)編撰工程，這項工程起源於列寧確信十月政變證明了自己的 

政黨组域理論的正確性；二是把馬克思陳列室一任務是搜集並研究有關馬克思 

和恩格斯的文獻，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文獻——改成馬克思恩格斯研究 

院。庭兩項措施最後在列寧研究院合二為一了。PSS, XU: 176 (Mikhail Pokrovsky 

and Vhdimir Adoratsky); Komarov, **Sozdanie i deietel'nost' ktparta 1920-1928 gg."； 

Volin, "Istpart i Sovetskaia iscorichcskaia nauka," 189-206; Burgess, uThe Istpirc 

Commission"; Komarov, "K istorii instituu Lenina," 181-91; Ivanova, "Institut Marksa- 

Engeka-Lenina," IV： 214-23.
97 Lenin, Sobranie sochinenii\ Lenin, Sobranie sochinenii, 2nd and 3rd eds. 1925 年有 6,296 種 

關於列寧的出版物, Karpovich,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258.

98 Otchet 15 s'ezdupartii, 71.
99 Velikanova, Making of an Idol, 110-】(引自 RGASPI, E 12, op. 2, d. 41, 1- 1-lob). 1925 

年2月19日，政治局請克魯普斯卡婭撰寫列寧的傳記材料。RGASPIJ. 17,op.3, 

d. 489,1.4.

100 Pravda, February 12,1924.
101 Gor'kii, VladimirIluhLenin, 10.流亡的前社會革命黨領袖维克托•切爾諾夫在美 

國《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眼光鋭利，認為列寧是個「终生的分裂 

派」，但卻極為害怕猿內的分裂。「列寧才智過人但又冷酷無情……是一個情世 

嫉俗的知識分子，喜好嘲笑和挖苦別人，」他還説，「對他來説沒有甚麼比感傷更 

糟糕了，他喜歡把这個詞用於政治中所有道徳和倫理的顧慮。」Chernov,“LeninJ 

曾錘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到過俄國但卻產生了懷疑的伯特闌•羅素(Bemnd 

Russell)在提起列寧時寫道，「要是我在不知道他是誰的情況下碰到他，我想我不 

會猜到他是一個偉人；他給我的印象是過於固執和死板」。RuskII, Practiced 

Theory of Bohhtvism, 42.

102 Chuev, Stosorok, 184.

103 Soldatskaia Pravda, May 1917,轉載於Zapiski instituta lenina, 1927, no. 2: 24-33, 

Pravda, April 16, 1927,轉載於尸SS, XXXII: 21; Savitskaia, “Razrabotka nauch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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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正汉1.以山必”4.到1924年夏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説法開始出現在 

計多文件中。Shcherbakov, "A kratkii kurs blagoslovil," Pravda, September 131 1990.另 

見Nikolai Babakhan [Sisak Babakhanyan）, "Marksizim i leninizm," Pravda, April 6,1923.

1M昕维爾德洛夫卡一按當時的稱呼一位於米烏斯卡婭廣場6號，在以前的沙尼 

亞夫斯基莫斯科城市人民大學裏，是蘇俄所有髙等教育機構中設施最好的。

Reznik, Trotzkizm i Levaia oppozitsiia, 38; Desiat' let Kommunistichtikoga univtniteta\ 

Ovsiannikov, Miusskaiaploshchad', 6; Harper, Civic Training, 285.起初，共產主義大學 

試法得到了位於馬拉亞•德米特羅夫卡大街6號、按照現代派藝術風格建造的 

（就連燈具 ' 家具和窗簾也是）前莫斯科商會俱樂部的房子，但是在1923年，那 

裏開了一家影院、一家爵士舞廳。

10；%物疝况VI： 52754,69-188.斯維爾徳洛夫共產主義大學最终讓位於髙級黨校 

（成立於1939年）。

個Mikoyan, Takbyh, 370.早在1918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安俳斯大林加入撰寫新黨 

纲的委員會時，就有人反對説他沒有任何理論著述，但會議主席指出斯大林宮遇 

民族問題的文章，這才平息了反對的聲音。VIIehtrennyis-ezdRKPfb）, ^1918 

刖,163.

107 1926年12月30日，斯大林在另外一封私人信件中拒绝克謝諾豐托夫引用1924年 

那封信中的內容。Sochineniia, DC 152.

108 UAfnie Ltnina o revoliutsii.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821-2.

109 Ksenofbntov, Lenin i imperialisticheskaia voina 1914-1918%,16.菲利普•克謝諾豐托 

夫後來在1929年成了《伏爾加公社報》的編輯，但很快被當成右派解除了職務； 

1930年秋，他去了莫斯科的紅色教授學院。1937年3月16日，他在薩馬拉被 

捕，罪名是托洛茨基主義。古比雪夫省國家安全部門的傑特金（Detkin）中尉寫 

逍：「1929年，他在擔任地區報纸编輯期間，在自己周圍组缄了一個由報紙工人 

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集團。」克謝諾豐托夫拒不認罪，結果被送到莫斯科， 

但在列馬爾托沃監獄，克謝諾豐托夫仍不認罪。按照官方的記載，他於1938年1 

月1日在審訊畤死亡。

UQ Stalin, 0 Lenine\ Sochineniia, VI: 69-71. 835

HI Trotskii, 0 Lenine.另見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356.

112 Krunuia nov, 1924, no. 4: 341-3.

113 Zaleninizm, 186.

IM LtningraJskaia Pravda, June 13, 1924;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4.

115 Zinoviev, "*0 zhizni i deiatel'nosti V I. Lenina," 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7: at 178. 

伊西•迪斯基（Ivan Maisky）當時在前首都工作，他寫信給莫洛托夫（1924年3月 

1。日）説，「季諾維也夫同志在列寧格勒沒有花很多時間」。但是在1924年4月16 

H，即列寧抵逹芬蘭車站的紀念日（按照新曆）那天，季諾维也夫在那裏出席了 

列事纪念碑的奠基儀式。Pravda. AprU 18, 1924; U Vehkoi mogify, 5\7-3.

116李諾维也夫還寫道：「列寧是列寧主義的守護神。」Wlkogonov,〃血;甲施 

Legacy. 281 （弓I 自 RGASPI, f. 324, d. 246,1. 2； d. 267,1.4-7）, 285 （引自 RGAS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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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op.l, d. 490,1.2）,季諾維也夫關於列寧的最主要的著述是他在黨的第十三次 

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吿，他把報吿作為書籍出版了 ： Poputill'icha^^ 

Priboi, 1924）.另見 Zinov'cv, Leninizm.

117 Rosenfcldt, Knowledge and Power, 170-1.

118紅色教授學院成立於1921年，在1924年培養出了第一屆畢業生——105名入學 

者中的51人（最初的三年學制在那年延長到四年）；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是白 

領，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工人。學院起初設在從前一座名為「耶稣受難」（Srr^oi） 

的女修道院喪，這座修道院在1919年被陸軍人民委員部徵用，但在1921至1922 

年間又被修女們重新收回（她們住在學生們的旁邊）；不久，學院又搬到位於奧斯 

托任卡街51號的前卡特科夫公立中學。到1929年為止，236名畢業生中有19名 

是工人。1928年4月，那所修道院成了中央檔案館；1937年，它被拆掉，建了 

一座普希金雕像，後來又建了一家影院。與此同時，奧斯托任卡街的紅色教授 

學院也在1932年有了集體宿舍。

119針對斯大林有關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描述（在「農民問題」那章），斯列普科夫提出 

了質疑，認為工農［聯盟」並不是事後想出來的，因為在1917年，「農民如果想要 

得到土地，就必須支持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的鬥爭」。Bolshevik, 1924, no. 9（August 

5）: 102-5.接下來的那個月，斯列普科夫成了主编布哈林庇護下的《布爾什维克） 

雜誌的副主編。斯列普科夫在1924年還被任命為《真理報》编委會成員，那也是 

由布哈林領導的。1925年，他又同時兼任《共青團真理報》据輯。

120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332-3.

121 XIIls'ezdVKP（b）, mai /924g., 749-66.

122長期擔任克魯普斯卡婭秘書的忠誠的薇拉•徳里徳佐回憶説，克魯普斯卡婭與 

三駕馬車之間的協商I■持續了三個半月，直到大會召開前夕的5月18日J，她才 

「移交了『世囑J，並同意向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宣讀『遺囑山。DridzoJO 

Krupskoi," 105.在欺然無法戰勝執政的三駕馬車的情況下，她試圖強迫他椚採取 

行動：5月18日，大會召開在即，她交給中央委員會一封手寫的信件。薩哈羅夫 

指出，記錄表明克魯普斯卡婭早在一年前就把文件交給了季諾維也夫，而這份被 

稱作〈移交工作備忘録〉的文件跟當時中央委員會的典型的同類文件不像，它涉 

及的不是移交 » 而是公佈和分發。Sakharov, Politcheskoe zaveshchanie, 535; PSS, 

XIV: 594.

123托洛茨基後來斷言斯大林當着他的兩個助手即列夫•梅赫利斯和謝爾蓋，瑟爾 

采夫的面打開了文件袋並詛咒列寧，但即便真有這回事，現在還不清楚托洛茨基 

是怎麼知道的。Trotsky, Stalin, 37.

124托姆斯基•布哈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意見是一致 

的。托洛茨基只説，是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會議，但並未指明這次討論 

是在何時進行的。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atsita vSSSR, I: 56.

125 RGASPIJ.P.op.Z.d. 129,1. 1-3.斯大林讓書記處把克魯普斯卡婭交來的文件袋 

交給由他本人 ' 季諾維也夫 ' 加米涅夫、布哈林、加里寧和亞歷山大•謝苗詣 

夫（農業人民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會，特別委員會決定I•把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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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情況通報給中央全會,同時建議通報給黨的代表大會」。Sakharov, Politicheskoe 

mahchanie, 579 (弓I 自 RGASPI, £ 17, op. 2, d. 246IV vyp., s. 65).

126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援引與拉狄克的談話，錯誤地斷言斯大林宣讀了「遺 

這一説法遭到托洛茨基的否認。托洛茨基錯誤地宣稱，反對派是在5月22

日大會代表的元老委員會上才第一次聽説了「遺囑」的事情。Trotsky, uOnThe 

Testament of Leninw [December 31, 1932],” 載於 TYotsky, Suppressed Testament1 11-3; 

Sakharov; Politcheskoe zaveshchanie^ 577-8; Trotskii, ^Zaveshchanie Lenina^ 267-8.

127 Irotskiij "Zaveshchanie Lenina/ \Gorizont\, 38-41.

123 X/VhdVKP。), 398-9, 455-7, 506; Izvestiia TiKKPSS, 1991, no. 4: 192-207; Chuev, 

Wf"鴻 183.

129巴扎諾夫説是季諾維也夫建議繼續選舉斯大林擔任總書記的 > 托洛茨基的反對 

沒起作用 > 有些人投了反對票，少數人投了棄權票(巴扎諾夫聲稱他當時負責 

計票)> 但這種説法似乎有點混亂：在黨的代表大會之前，即將卸任的中央委 

員會是無權投票重新選擧總書記的；只有代表大會上新選岀的中央委員會 

才可以在黨的代表大會之後那樣做。有可能是巴扎諾夫把代表大會之前和之 

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混淆了。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7 5-G; Bazhanov, 

Voifominaniia [1980], 106-7; Bazhanov, Avec Staline dans le Kremlin, 43-5; Bazhanov, 

St赤,32-4,其他的説法見於 Eastman, Since Lenin DW, 28-31; Wolfe, Khrushchev 

and Stalins Ghost, 258-9; McNeal, Stalin, 1 IC;以及 Stalin, "Trotskistkaia oppozitsiia 

prezhde i teper*: rech* na zasedanii ob^edinennogo plenuma TsK I TsKKK VKP (b) 23 

oktiabria 1927 g.J見於Sochineniia, X: 172-205.斯大林的心腹雅羅斯拉夫斯基回 

憶説•「在向中央委員宣讀列寧寫的那幾頁文字時，人們的反應是不解和驚 

慌」。

130成立於1922年的少年先鋒隊當時在整個蘇聯只有16.1萬人；那天在紅場上，他 

M背誦了一段經過修改的新誓詞，表示要「堅定不移地遵守少先隊的法律、習俗 

和伊里奇的教導」。XIIIsnezd RKP (b) [1924], 629-33.另見Balashov and Nelepin, 

VUSM zalOletv tsifrakh, 34-7.

131 XIIIs ezdRKP (b)t 106-7.他把它作為一本小冊子出版了 ： Zinov vev, PoputiU9icha: 

politicheskii otchet TsKXIII-mu fezdu RKP (b) (Leningrad: Priboi, 1924).斯大林讓季諾 

雄也夫打頭陣，然後自己作了關於組纖工作的報吿，而且報吿的內容顯得合情合 

理。(後來在會議進程中斯大林就不管托洛茨基了。)Sochineniia, VI: 220-23; WZ 

” 的他),259-67.

132 XIII s'ezd RKP (b) 153-68 (at 158, 165-6); XIII suezd RKP (b) [1924], 2>72-, XIII s" ezd 

版例[1963], 167.

133 Sochineniia, VI: 227;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27-8.

134 Sotsialisticheskii vatnik, July 24, 1924: 13.斯大林的人發起 了進攻。尼古拉•烏格拉 836 

諾夫説在索爾莫沃工廠，工人們支持「中央委員會」，而被留用的舊政權工程師 

則支持托洛茨基)這表明反對派的階級基礎是異己的；莫洛托夫重複了這種説 

法，斷言反對派是紮根在階級異己分子中的。XHIs”ezdRKP(b), 169,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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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ahchanie, 584-5 (弓 I 自 RGASPI, £ 17, op. 2, d. 246 1V vyp., 
62,64:1925年7月17日斯大林给政治局的信，信中要求托洛茨基公開否認馬克 

斯•伊斯特塊在1925年的書中的説法，後來托洛茨基照做了).

136 KomsomolfkaiaPravda.June 11, 1988.米爾恰科夫在諾里爾斯克和馬加丹的勞改營 

度過了 16年，並於1973年去世。

137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ahchanit, 582-3 (弓I 自 RGASPI, £ 17, op.l, d. 57, i. 184-6).赫 

魯曉夫在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吿中證實«列寧的「世囑」「向岀席黨的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公開了，代表們討論了把斯大林調離總書記崗位的問 

题］• Khrushchev, ^Secret Speech,** 7.

138 RGASPI, f 17, op. 2, d. 130.
139根據勞動人民委員部管理的勞動力交易所登記的數據，當時的失業人數已從 

1922年1月的16萬人急劇上升到1924年1月的124萬人。Rogachevjkaia, 

Ukvidatsiia btzrabotitsy, 76-7.

140 APRE £ 3, op. 27, d. 13,1.53-4,見於 Zrftw■从通 1995, no. 3:132-3.

|41 RGASPI, f. 17, op. 16, d. 175,1. 165; Rozhkov, "International durakov," 61-6.

142 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笳有一半黨員甚至都沒有重新登記° Bosworth,“"疝就 

lufy, 152.
143當時•為表示抗議，意大利政府辭職了。它既沒有成立一個廣泛的反法西斯同 

盟一那樣一來，就必須把改革派社會蔵人包括在內一也沒有以法西斯分子放 

棄議會外的非法行為作為條件，讓他們加入政府。不過，只有通過分裂法西斯 

主義運動，籠络其政治上較為負責的那一部分人，才有可能做到後者，而當時並 

沒有那麼做。Lynekon, Seizure of Power, 79.
144「所有的權力都依籟於信心，J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偉大的歷史學家阿德 

里安,利特爾頓(Adrian Lyttelton)解釋説，「而過於理性並且總的來説對人評價 

不高的國王卻一點信心沒有•他退缩了……唯一那個甚麼事情都可以做到的人 

認為自己無能為力° J Lyttelton, Seizure of Power, 93.國王當時還要擔心寄望他更有 

魄力的堂兄的宮廷陰謀。

145 Lyttelton, Seizure of Powert 85 (Michele Bianchi).

146 Berezin, Making the Fascia Self, 81.
147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63-5 (RGASPI, £ 5, op. 2, d, 326,1.20-2).布哈 

林有段幾乎沒有引起關注的話也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表示驚嘆。「法西斯主義者 

的鬥爭方式的特點是，他們比其他任何政箴都更注塞吸收和實際地理用俄國革命 

的經驗，」他對出席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説，「如果從形式的角度看待 

他們，也就是説，從其政治鬥爭方式的技巧這一角度看待他們，那就會發現，他 

們完全是運用了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尤其是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策略，意思是説 

迅速集中力且並由結構嚴密的軍事组織採取有力的行動，意思是説力量调配•人 

員一任務一機構•動員之類的事情要形成一個具體的制度，還有就是要無情地 

打擊敵人，只要這樣做有必要，是形勢所迫。\XH『ezdRKP(b), 273-4.

148 October 31, November 1,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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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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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168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Jiegime, 253.

Vvsmiimyikongrea,^ 156-7, 175-92; Diskussiia 厶>23 262 (由李可夫作為倡議

者的共產國際決議，1924年6月27日).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141-51.

Boersner, The Bolsheviks, 152 (引自 Protokoll des Fuenften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chen 

IntemationaL 1., 2 vols. [Hamburg： Carl Hoym, 1924], I： 237).

kvestiia, June 19, 1924;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24; Tumarkin, Lenin Lives!, 193-4. 

早在1924年5月，參加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在列寧墓竣工前，也提前 

瞻仰了列寧的遺體 ° Pravda, June 13, 1924; Zbarskii, Mavzolei Lenina, 41.

Firsov, “Nekotorye voprosy istorii Komintema," 89; Chudin, Communist Movement, 152-3. 

斯大林還寫了一張令人費解的便條：「德國革命的失敗是走向與俄國開戰的一步。」 

RGASPI, £ 558, op. 11, d. 25, L 101 (沒有日期).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一起採取了進一 

步的行動，秘密會晤德國的兩個極左分子阿爾卡季•馬斯洛夫(ArkadiMaslow)和 

露特•菲舍爾一他們的破壞行動給政變幫了倒忙。但二人很快得到了提拔，因 

為他們是蘇聯三駕馬車在左派反對派中的敵人(拉狄克和皮達可夫)的敵人。

Matteotti, Un anno di dominazione  fascista, 

Canali, Ild^litto Afatteotti, 218.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1 197.

De Felice, Mussolini ilfascista, I: 632-6.

Lyttelton, The Seizure ofPower, 242-3.

Bosworth, 212-3.

在就一份把托洛茨基稱為「紅軍領袖」的文件與伏龍芝交換意見時，斯大林建議 

説，「我認為我們只有在談到黨的時候才説「領袖」比較合逋」——這意思是説他 

自己 ° Kvashonkin, BoV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98-9 (RGASPI, £ 558, op. 1, d. 5254,1. 

l：Dec. 10,1924).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July 24, 1924: 11-2,

列寧去世後 > 契切林或許以爲自己會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但他很快就在抱怨斯 

大林對外交事務的「干涉」了 ° Debo)UG. V Chicherin," 27-8; Kvashonldn, Bolshevistskoe 

rukovodtwo9 295.

到1924年，阿爾巴尼亞、奧地利、丹麥、希臘、挪威、瑞典、阿富汗 ' 伊朗、 

中國、墨西哥和土耳其也都已承認蘇聯，以及曾經屬於沙皇領土的愛沙尼亞、拉 

脫维亞、立陶宛和芬蘭。

Anin, Radioelektronnyi shpionazht 24.

有關斯大林和列寧把對外貿易代表團看作是進行偵察活動的觀點，參見

Sochineniia^Vx 117-20; UXSCarr, Bobhevik Revolution, III: 349-50.

Izvestiia, January 26» 1924.

契切林讓蘇聯外交人員耍兩面派，對中國鄭重宣佈，蘇聯「承認外蒙是中華民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尊重中國在那裏的主權」，並承諾在即將召開的中蘇會議上 

一旦在時間表上達成一致就會撤出蘇聯軍隊。Ellcman,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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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Ballis, a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a Soviet Satellite"; Thomas T. Hammond,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Outer Mongolia: Model for Eastern Europe," 載於 Hammond 

and Farrell, Anatomy of Communist Takeover^ Barany; "Soviet Takeover."

170這位德國人警吿説，「俄國人會對中國繼續採取舊沙皇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k 

837 轉弓I 自 Elkman, "Secret Sino-Soviet Negotiations,** 546,另見Ting, 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388-9;以及 Rupe,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44.

171 Murphy, Soviet Mongolia^ 89-90.

172此次行動只有極少數人知道 > 即便在斯大林的機關中，大部分官員也毫不知 

情。Balashov and Mirkhashov, MStaraia ploshchad,, 4 (20-e gody),n no. 6:187.

173季諾維也夫頭然已經從較早的幾次失敗中得出結論 > 認為能工和大規模的公開抗 

議活動只會讓當局有所戒備 > 所以共產國際這次就策劃了一次閃電式政變，這可 

能會激起工人的起義 > 支持愛沙尼亞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Fischer,S闻力硒/ 

German Commumm1 463; Krivitslg; I Whf Stalins Agmt9 64-5; Leonard, Secret Soldiers, 34-7.

174 Saar, Le 1-erdecembre 1924; Kuusinen, Rinff of Destiny, 66.

1 乃 “The Reval Uprising,"見於 Neuberg ［假名］,Armed Insurrection1 61-80.

176 Pil'skii, wPervoc dekabrai/ I: 218-9.

177 Rei, Drama of the Baltic Peoplesy 180-6; Sunih, Vosstanie 1 dekabria 1924 goda.另見 

Krivitsky,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 48.

J78 Stalin,Napiutiakh k Oktiabriu; Sachineniia, VI: 348«40L 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否認革 

命可以在單獨一個國家取得成功 > 但他們在歐洲的社會民主黨追隨者修正了這一 

觀點。巴伐利亞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在1878年認為「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或 

幾個國家的最终勝利」是可能的 ° #Mvon Vbllmar, DerisoliertesozialisticheStoat.4, 

1891年•考茨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愛爾福特綱領採取了類似的立場。參見 

Kautsky, Das Erfiirter Programm, 115-6.
179 PSSt XIV: 309; van Ree「Socialism in One Country,"這篇文章勝過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49-50;以 S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368-94.針對一張送给自 

E的、對〈論一國社會主義〉一文提出批評的便條，斯大林在日期為1925年1月 

25日的私人信件中作出回應 > 稱自己的觀點是根據列寧的著述 > 儘管缺乏清晰 

的例證。Stalin, So而加就Z, VII：16-8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7-19頁).

180 TsakunoVj Vlabirinte, 143-4 (弓I 自 RGASPI, £ 325, op. 1, d. 108,1.44—5).

181 McNeal, Staling Works, 110-1; Sochineniia, VI: 61-2,

182斯大林的I■一國社會主義論」後來成了共產國際的慣用説法° Claudio, Communist 

Movement, 76-7.
183加米涅夫在他1924年11月批判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中抓住了要害，指出托洛茨 

基的不斷革命論「把俄國的工人政府置於完全依靠即將到來的西方無產階级革命 

的境地」。Kamenev, HLeninizm ili Irockizm (Uroki paniinoi istorii)," Pravda. November 

26, 1924,轉載於Kamenev, Stafi i rechi, 188-243 (at 229); Carr, Socialism in Ont 

Country, II: 57.

184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June 20, 1925: 21.



註釋：第十二章 1041

185 Sochineniia^ VI： 358-9.

186 Le Donn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s 222.

187 1921年3月10日，時任蘇俄駐愛沙尼亞大使的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給愛沙尼亞外 

交部長送去照會，抗議由原來把守喀琅施塔得的西北軍舊部在愛沙尼亞的領土上 

組建部隊(「那樣一來，犯罪分子就想把愛沙尼亞變成對俄羅斯共和國採取敵對行 

動的基地」)。那位愛沙尼亞部長明確否認他們的存在。4wirtHi珈切他等而以I： 

348-9,371.證據顯示，在從1922年開始的五年時間裏，蘇聯反間諜機關扣押了 

一百多名愛沙尼亞特工人員以及同他們合作的人，他們中有35人被處決或者在抓 

捕時被契卡人員打死 ° Tumshis and Papchinskii, 1937, bolshaia chistka, 307-8.

188 Litwnov and Sidunov, Shpiony i diversanty, 39.

189「在偉大的蘇聯周圍，形成了由一些小國組成的包圍圈，那些小國的資產階級在 

西歐的掠食者國家的支持下堅持了下來」，教育人民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 

基在談到愛沙尼亞和其他曾經歸沙皇統治的國家時寫道。他把那些國家稱為 

「不過幾小塊地方」。A. V. Lunacharskii, aOkrovavlennaia Estoniia" [1925],見於 

Limacharskii, Sobranie sochinenii, II: 308.

190 1925年初，斯大林給由自己任命為烏克蘭黨組織負責人的埃馬努伊爾•奎林 

(Emanuel Kwiring)發過一封密碼電報，在提到托洛茨基時説「必須把他趕出革命 

軍事委員會」，但斯大林又表示，現在大多數人還認為|■不宜把托洛茨基趕出政 

治局»但是可以給一個警吿」，以便在再次違反中央政策的時候，政治局可以「立 

即把他開除出政治局 > 撤銷他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少數人，」據斯大林説， 

贊成「立即把他趕出政治局但把他留在中央委員會」。斯大林把自己也算在這少 

數人之列。Izvestiia TsKKPSS, 1991, no. 7： 183.

191 /VavA January 20, 1925.按照官方的説法.，托洛茨基是在1925年1月26日根據蘇 

维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被解除職務的。托洛茨基辭職的長信，英譯文可見 

於Eastman, Since Lenin Died 155-8.涅斯托爾的兄弟同時也是阿布哈茲副內務部長 

的米哈伊爾.拉柯巴(Mikhail Lakoba)，被安插到托洛茨基的衞隊。格魯吉亞契 

卡的沙爾瓦,策列鐵里(Shalva Tsereteli)也是。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koba 

Papers, 1-47, 1-37.

192 XIVfezdVKP(b),^.

193從契卡調到陸海軍人民委員部負責補給的約瑟夫•溫什利赫特成了伏龍芝的第 

一副手。Pravda^ February 7,1925.

194 RGASPL £17, op.21d.i 62, L62; Sochineniia、VII： 11-4.

195 **Literatura po leninizmu/ Sputnik politrabotnika^ 1925, no. 8-9: 24-40.另見 

“Pomoshch" samoobrazovaniiu: kratkaia programma po izucheniiu leninizma po skheme 

Stalina," Krasnyiboets. 1924, no. 13： 58.斯大林那天還寫信給《工人報》編委會，稱 

列寧為「導師」並號召蘇聯人民要愛戴和學習這位已經去世的(■領袖」。Rabochaia 

gazeta9 January 21 1 1921,見於Socbi朴enii出Yll: 15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 

16頁).

196 Pravda, January 30» 1925,見於 S”加以切而，VII: 25-33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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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有些觀察家認為契切林當時有強烈的親徳傾向，與之聯繫在一起的是一種魯莽的 

反對英帝國的政策，即支持東方各國的共產黨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而契切林 

的第一副手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則堅決主張面向英法。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 17.

198 參見 1923 年的爭論：DB", VIII： 280-306.

199 Izvatiya, August 10, 1924; Dokummty vnahnei politiki, VII: 609-36; Adibekov, Politbiun 

TsKRKP (b)—VKP (b) i Europa, 48-9.

200 DVPSSSR, VII: 556-60, 560-1;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13&-9.

201白俄羅斯有個團體表示反對。他們給《真理報》送去了一篇日期為1924年8月18 

日的文章(〈論英國條約〉)，引用了拉柯夫斯基的話，大意是説，「我們償還舊債」 

只是為了讓英國提供新的貸款。「因此，我們必須清算十月革命對外國資產階级 

的幾乎所有的影響，」他們寫道，「沒有人問我們簽訂條約的事情。」他們稱條約 

是「革命不戟而敗」，因而要求發起全黨的討論« Khromov, Po stranitsam, 216-7 

(RGASPI, f., 558, op. 11, d. 290,1.5-7).在這篇文章上署名的有N.馬卡羅夫(N.

838 Makarov) ' P.列布列夫(P. Leblev)和A.瓦西列夫(A. Vasilev) »他們來自明斯克省 

的一個村子。《真理報》把文章底稿送給了斯大林。1924年8月25日，斯大林把 

它交給白俄舞斯中央委員會(黨组辘負責人是阿薩特金(Asatkin)) ：「必須查清楚 

提到名字的那些人是不是黨員，他們有沒有在文章上署名，如果署了名，為甚麼 

要寫這些東西。對作者不要採取任何鎮壓措施」(L 3)。換句話説，英國保守黨 

人和白俄羅斯左傾的共產黨人立場一致。

202事實上，蘇聯對於和英國的關係還是非常重視的，這從派去的使節就可以看出 

來：克拉辛、拉柯夫斯基 ・ 多夫加列夫斯基(Dovgalevsky)和邁斯基・

203 rndMcyer, Incompatible Allies, 124.

204親西方的德國人承認「拉帕洛協定给了我們許多，在國際政治上也提供了某種U 

碼，但布爾什維克利用得更多」，而且他們反對共產國際的特工。Diakovand 

Bushueva, Fashistskii mech kovahia v SSSR、60-4 (RGVA^ £ 33987, op. 3, d. 98,1.153-7: 

February 5,1925).
205這位伯爵曾經為1919年卡爾•拉狄克在徳國出獄幫過忙。DrfxbSwi加小W 

Consoltdation, 67-70.

206 Ulrich BrockdorfF-Rantzau, Dokumenut 146f£

207 Rosenbaum, Community of Fate O,Connor,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95-6.

208 Volkogonov, Lenin： Lifi and Legacy^ xxxiii (RGASPI, £ 2, op, 2, d. 515,1. 1)

209 Akhmatzian, aVoennoe sotrudnichestvo SSSR,"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ate Armee{\3^.

210 Dyck, aGernun-Soviet Relations^ 68 (引自德國外交部檔案(L337/L0oo564-68:蘭曹 

致施特雷澤曼，1925年3月9日).

211 Dyck, uGerman-Soviet Relations," 69 (引自德國外交部檔案，5265/E317849-52:閑曹 

致外交部，1924年12月1日).

212 Carr, Soaahsm in one Country, III: 257.

213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t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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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1K mezhdunarodnomy polozheniiu i zadacham kompartii," Pravda, March 22,1925,見 

^Sochineniia, VII： 52-9 (53).
215到1933年為止，在利佩茨克共培養了450名德國空軍飛行員。

2l6 Gorlov, Sovershenno sekretno: aVians Moskva-Berlin, 146.

2(7 Schroed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JBeck, Dernier Tapport.另見 Salzmann, Gnat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s Johnson, Locarno Revisited-, Wright, "Locarno: a Democratic 

Peace?"

218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174.就像雅各布森在別的地方所概括的＞ 

「法國的安全是德國的不安全；德國的安全是波蘭的不安全」。Jasbson,“IsThere 

a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1920s?," 620.

219 Pravda, October 20, 1925; Izvestiia, November 24, 1925 (李維諾夫).

220為蘇聯工作的頂級分析師、匈牙利經濟學家葉尼奧•瓦爾加(Jen6 Varga ＞生於 

1879年)擔任過短命的貝洛•庫恩的匈牙利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他在共產國際 

代表大會上作過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長篇報吿，但是隨着洛迦諾公約的簽訂， 

瓦爾加等人也開始談論「資本主義的穩定化」了。1926年，瓦爾加站在斯大林一 

邊，反對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聯合反對派；瓦爾加很快成為斯大林在對外政 

策方面的高級助手之一，負責1925年成立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他取代了 

費奧多爾• A羅特施泰因(Fyodor A Rothstein)——羅特施泰因出生於沙皇時代 

的立陶宛在英國生活了30年——但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發表過托洛茨基的文 

章 » Eran, The Mezhdunarodniki, 32; Dud^Jeno Varga, 37, 85, 97-8; Mommen, Stalins 

Economist

221 RGASPI, f. 558, op. 11, d. 23,1.126-7：為1925年12月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主報 

吿所做的筆記 ＞ 至於他所作的報吿，參見So而力加以,VII： 275-4.

222 Sochineniia9 VII: 12-13, 28, 280.

223 White, "Early Soviet Historical Imcrpretadons.” 1925年2月 » 謝爾蓋-基洛夫對自己 

領導下的巴庫黨組織作了關於托洛茨基施〈十月的教訓〉的報吿。他説，「這裏的 

問題不在於某些簡單的理論上的鬥爭，相反，不誇張地説，這裏的問題是我們的 

黨和我們的革命的命運問題」——這也許是承認，理論上的爭論消耗了大量的精 

力，已讓人精疲力竭 ° Bakinskii rabochii, February 5i 1925.

224 Lenoe, “Agitation, Propaganda, and the 'Stalinization' of the Soviet press," 6.

225 Volkogonov, Trotsky, 207.在1923年紀念紅軍建軍五週年的展覽中，用了整整一個 

房間來陳列傳説中托洛茨基內戰時期乘坐的列車，但這輛在1922年進行了最後 

一次旅行的列車在1924年7月正式退役了。lubileinaia vystavka Krasnykh; 

Argenbright, "Documents 丘om 7rotsky,s Train."

226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45.伊薩克,則連斯基(Isaac Zelensky) 1924 年6月才被 

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的書記之一 ；8月，他被派往塔什干。

227烏格拉諾夫後來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接連找我談話，從談話中我明白 

了，他們繞來繞去是想把他們與斯大林的不和強加到我的身上」，但他「謝绝了 

他們的邀請」。XIVSnezdVKP(b), 193.早在列寧格勒時，當烏格拉諾夫和黨的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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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輕官員與季諾維也夫發生衝突時，列寧，還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支持 

那些年輕人。Merridale〉Moscow Politics, 29 (引自 Moskovskaia Pravda, February 12, 

1989).另見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42;以及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62.
228 Nadcocheev, ,''Tnumvirat* ili ^emerka'?," 61-82.這個集團也被稱為「領導集體」。托 

洛茨基肯定懷疑人們在背著他開會。1926年，季諾維也夫在斯大林欺負到自己 

頭上之後，也對托洛茨基承認了「七重奏」的存在。但托洛茨基直到1927年才對 

I"七重奏」的做法提出抗議 ° Fef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SSSR, III： 

87； Lars Lth, "Introduction,"見於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5.

229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同盟似乎在1924年底就開始形成，而且是斯大林倡議的：加 

s"ezdVKP(b), 136,397-8, 459-60, 501; Cohen, Bukharin, 429, nl.關於三駕馬車的解 

體，參見 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235-7;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chapter 13.
230 Irotskii, Sochineniia, Ill/i: xi-lxvii; Uroki Oktiabria-, "Lessons of October,"見於 TYotsky, 

The Essential Trotsky, 125, 157, 172, 175.另見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151氏以及 

Pavliuchcnkov, Rossia Nepovskaia, 97 (弓 I 自 RGPASI, £ 325, op. 1, d. 361,1. 3).早在 

1924年10月16日，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在加米涅夫家中開過會， 

商量怎樣利用《真理報》和其他言論陣地追擊並打敗托洛茨基一但他伏擊了他 

們。托洛茨基寫的〈十月的教訓〉是其《全集》第三卷的長篇導言，這一卷講的是 

1917年，並不是按照發表時間排序。到1927年，《全集》一共出了21卷，比包 

括列寧在內的其他任何一位高級領導人都多° Trotskii, Sochineniia.另見 

Ekonomicheskaiazhizn, December 10, 1924.和托洛茨基一樣 , 季諾維也夫也有幾位 

助手記錄他的言論，以備隨後發表。1924年出版了6卷季諾维也夫的「著作」(第 

一卷序言的日期為 1923 年 10 月)：Zinoviev, Sobranie sochinenii, I, II, III, V, XVi XVI. 
编輯《列寧全集》的加米涅夫沒有出版自己的全集；他在1907年曾試圖出一套三 

卷版(裝了合同可是不了了之)，但他在1924年出版了自己演講集中的3卷悌 

一、十' 十二卷)。出版工作很快就停止了。

839 231 Pravda, November 2, 1924 (布哈林)，轉載於 Zr leninizm, 9-25； Trotskizm i molotiezh',

41-7 (季諾维也夫);加v击1925. no. 14 (November 5)：】O5-13 (索柯里尼柯夫); 

Za leninizm, 28-30,60-2 (加米涅夫).

232 Pravda, November 26, 1924.另見 Kamenev, Start i rechi, I: 188-243; Za leninizm, 87- 

90,94-5;以及Stalin, Sochineniia, VI: 324-57.另見Zinoviev, Bolshevizm ili trotzkizm?.

233 Pravda, December 16, 1924,見於 Krupskaia,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142-3； McNeal, 
Bride of the Revolution, 249.邃不清楚是誰把這些尖鋭言詞插入克魯普斯卡婭比較溫 

和的原文中的。

234 "Knukidze" [January 8, 1938],見於TYotskii,尸"fr吋 revoliutsionerov [1991], 233-44 

(at241), [1984],251-72 (at 2644). 1925年3月22日，南高加索人民委員會副主 

席、被叫做米亞斯尼科夫(Myasnikov)的亞歷山大•米亞斯尼基揚(Alwder 

Myasnikyan)和南高加索契卡負責人所羅門•莫吉列夫斯基(Solomon Mogilevsk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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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的一架容克飛機起飛後在梯弗利斯機場附近墜毀。兩天後，另一架飛機带 

着托洛茨基的兩位朋友兼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來了：蘇聯駐法大使拉柯夫斯基和 

郵政人民委員斯米爾諾夫。斯米爾諾夫聲稱，斯大林的親密夥伴、中央執行委 

員會書記阿韋利•葉努基澤為他們提供了飛機。失事飛機在空中已經着火，而 

起火原因根本沒有找到。兩名飛行員也死了。貝利亞是第一個綱査小组的負責 

人，沒有得出甚麼結果；由莫斯科過來的卡爾•保克犢（KadPauker）領粵的第二 

個以及後來的第三個調査小組也根本沒有査明事故的真相。托洛茨基懷疑是格 

魯吉亞的孟什維克幹的，他從蘇呼姆去梯弗利斯參加了葬禮。ThulovaiaAbkhazia, 

March 25,1925; Proktarskaia revoliutsiia, 1925, no. 6:234-6; Biulletm oppodtsii, January 

1939:2-15.

235 Nazarov, Stat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08-9 （弓I 自 RGASPI, E 17, op. 2, d. 179,1.105）.

2% Anfe^ev, Smerch, 233.索柯里尼柯夫遇到加林娜（生於1905年）時她17歲，正準備 

進入莫斯科大學醫學系讀書一他們在大都會飯店住的地方要從同一個入口進去 

（她住在他樓上）；他經常在晚上過來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 

夫下棋，她是在1923年嫁給謝列布里亞科夫的，但到了 1925年就離開他嫁給了 

索柯里尼柯夫 ° Galina Serebriakova, **Iz vospominanii,"見於Anfert'ev, Smerch, 235.

237 Anfert'ev, Smerch, 233-4.

238 Woodruff Money Unmade, TJ\ Sokol'nikov, Novaiafinansovtua politika, 200-1.

239 Johnson and Temin, "The Macroeconomics ofNER"乃 3.關於那種懷疑熊度，參見 

Banninc, One Who Survived, 125;以及 Serge, Ot revoliutsii k totalitarizmu, 177.

240 Bourne and Wi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VII： 376 （未註明日期，日期是 

根據內容推斷的）.

241 Vestnik Kommunisticheskoi Akademii, 1924, no. 8: 47-116,轉載於MMa ekonomika 

（1926）, 52-126.布哈林反駁文章的標題是〈怎樣破壞工農聯盟〉（《真理報》,1924 

年 12 月 12 日）。另見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219-26.

242 L A. Neretina, Reorganizatsiia gosudarstvennoi promyshlennosti v 1921-25 godakh: 

prontsipy i tendentsii razvitiia,"見於 Davies, NEP, 75-87; 3rov]dn, Riusia Afier Lenin, 

179-81.私人貿易比私人工業普遍得多»但反覆受到打擊» Davies,SovietEconorty 

in Turmoil^ 76-9.

243 Sokolnikov, Gosudantvennyikapitalizm; Leninskiisbornik.,XXllL 192-3.

244季諾維也夫企圖控制農業政策，呼籬黨要「面向農村」，此舉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策 

略，是為了提高他作為列寧接班人的地位。不過，季諾維也夫的無知是頭而易見 

的：到1924年7月3日，他控制的《列寧格勒真理報》擅在説會大量出口協食。 

Pravda^ July 30, 1924; Lmingnulskaia pravda, July 30,1924; Zinov'cv, Litsom k dertvne.

245 Izvestiia, September 3, 1924 （李可夫）;Reswick, I Dreamt Revolution, 84-96.（雷齊克 

是在俄國出生的美國公民，他情願為蘇維埃政權所用，以換取無可比擬的權 

限0 ）

246中央委員會書記安德烈•安德烈耶夫視察了西伯利亞、烏拉爾和北高加索，並 

看到了問題的核心。「行政部門開始採取的規則放大了我們制度中可怕的繁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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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840 259

節，主要的問题就在這裏，」他説，「我們蘇維埃和黨的工作人員很少關心農民提 

岀的小而具體的問題，而是把大量畤間用於給出一般性的答案。種地的人間的 

是具盟的問題，得到的回答卻是關於國家和國際大事的空話。」Gimpd'son,A®», 

384 (弓I 自 RGASPI, £ 17, op. 112, d.733,1.170).

在1925年1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要求與會者讀一詼達維德•捶林 

(David Dallin)在孟什维克流亡報纸上分期速减的小説，因為I■它含有豐富的資 

料，涉及農民對農業合作社是怎樣想的，以及他為甚麼更喜歡合作社」。斯大林 

不同意索柯里尼柯夫説的「消費合作社是向未知領域的飛躍」，但他同意後者所 

強餌的需要把關注的焦點放在農業合作社上。斯大林認為應該允許富農成為社 

員：「這樣做意義重大，因為它會產生刺激作用，讓整個村子加入合作社。」與此 

同畤，他不同意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農業人民委員亞歷山大, 

斯米爾諾夫所建議的，要允許富農不僅加入，而且报管理合作社。「在對社會的 

管理方面，哪怕是一個富農都會是危險的，」斯大林説，「富農都是些嗯明人，見 

過世面。要是擔任管理職務，他能把十個不是富農的人爭取過去。」他回憶起列 

寧的指示，説的是在內戰結束後可以讓富農參加蘇維埃的選舉，可打敗白軍已總 

五年了，斯大林仍然説「我們離完全消除內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還不會很 

快到達那裏」0 Vatlin,Stenogrammy zasedaniiPolitburo, I: 305-7, 314-5; Sotsialistichakii 

vestnik, 1925, no. 20, 21, 23, 24.另見Plekhanov, VChK-OGPU, 91 (引自 M次 

otechestvo [Moscow； Terra, 1991], II: 197).

Male, Russian Peasant Organization,

B0lshmkt 1924, no. 3-4： 23,25 (斯列普科夫).

Gladkov, Sovetikoe nawdnoe khoziaistvo9 75, 343.

Pravda, December 19> 1924;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208-11.

Socbimniia. VI: 1351 24J-4.

Pravda, June 4, 1930,見於〃加切血 VI： 321.

加血 January 30, 1925,見於 So而neniia、51： 25-33 (at 28).

XIVkonfcrentsiiaVKP(b).

參見斯大林對新經濟政策的謝揚，那是在莫斯科黨组傲會議上關於黨的第十四次 

代表會議的報吿中説的：Pravda, May 12 and May 13, 1925,轉載於Sa而"”讪,VII： 

90-132 (at 128-9).另見 Graziosi, “'Building the First System.""

RGASPI, £ 558, op.11, d. 23,1.45.後來這兩個人民委員部(1926)合併時，斯大林 

任命了米高揚為貿易人民委員。

Eichengreen, GoUen Fetters, 4-5; Pittaluga, aHie Genoa Conference."有人認為，在經 

濟領域為控制物價而採取威權主義的干預政策.其原因還在於金本位及其所要求 

的平抑物價。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33-4.

Vad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 379 (1925 年 11 月 2 日)，I： 533 (1925 年】2 

月12日),II: 507 (1927年1月3日).感謝保羅•格里戈里(Paul Gregory)教授給我 

指出斯大林在黨的論壇上對政治經濟問題表現出的洞察力。

260 Bukharin, O novoi ekonomichheskoi poliriki i nashikh zadachakh J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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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為強調這一主題，布哈林寫了一本小冊子——《在西歐無產階級尚未取得勝利的 

情況下我們能否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1925年4月）。因為要召開黨的第十四 

次代表會議（1925年4月27-29日），斯大林對季諾維也夫的提綱草案作了修改， 

刷掉了某些段落，插入了另外一些段落，結果就有了如下內容：F列寧主義教導 

説，從完全防止資產階級關係復辟的意義上來講，社會主義的最终勝利只有在世 

界範圍內（或者是在幾個具有決定作用的國家中）才有可能。」斯大林還進一步説 

道：「總的來説，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不是指最終的勝利）是絶對可能的。」 

RGASPI, £ 558, op. 1, d. 3359,11.11,6,15.1925年9月，季諾維也夫在其有關列寧 

主義的著作中，對斯大林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但他的批判在思想上缺乏連貫性 

（在某個地方他寫道，「如果有人問我們是否能夠並且必須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 

我們會回答説，我們能夠並且必須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Van Ree, “Socialism in 

OneCountry,” 107. 1925年9月，黨的書記處的新聞部門負責人約納瓦•瓦列伊基 

斯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能否在一國實現社會主義？》（MosswzMolodaiagvardiia, 

1925），稱讚斯大林1924年12月的文章是列寧逝世以來對列寧主義唯一的重大貢 

獻!

262 Lih,-Zinoviev."利赫正確地指出,卡爾誤以為1924年1月（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 

議）之後「可以清楚地看到5問題在於性格而不是原則」。Carr,切•習2”勿,340.

263 Black, "Zioviev Re-Examined."

264 Brovkin, Russia After b加，160 （弓 | 自 RGASPI, £ 17, op. 16, d, 766,1,253）.

265 S”〃加加讪,VII： 153.卡爾在自己的書中談到了這個插曲，參見C皿Sod向nin 

One Country^ I: 260, 284.

266 PSS, XLIII： 330, 333, 357, XLIV： 325, XEV： 372.

267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79.

268 Pravda, May 13, 1925; Sochineniia, VII: 132.

269 Sochineniia, VII: 111, 123-4.

270「從這些信中可以感受到那麼多的憤怒和失落，真讓人覺得不知所措，」《新農村》 

期刊的編輯報吿説，「我們以前收到的來信對於日子紅火的新農戶從來沒有像現 

在這樣顯得那麼不滿、仇恨和嫉妒。儀餓貧窮的農民開始仇恨日子興旺、辛苦 

勞動的農民，甚至想毀掉他們• J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159 （引自RGASPI., £ 

17, op. 87» svodka 45）, 160.

271 Ehrenburg, Memoirs, 68.

272 Sutton,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纣曲小僮rJ： 256 （引自 U.S. State 

D叩aranent Decimal File, 316-164-205）.

2乃有位稱新經濟政策「最多是武裝停火」的美國記者，在談到耐普曼時寫道，它是 

r 一個勉強被容忍的、被所有人看不起和侮辱的、受政府壓迫的階級。它成了一 

出資本主義的鬧劇，扭捏、善變、膽怯'荒唐的鬧劇。」Lyons, 4"加加加而 

附協,84-5. 1925年，對耐普曼徵收的，僅正式的稅費就超過了戰前對商人徵收 

的稅費。但官員們還要對「奢侈品」額外徵收「懲罰性」稅費，而對「奢侈品」的界 

定随意性很大 ° Trifonov, Ocherki istorii klassovoi borby,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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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受賄和其他形式的腐敗早就出現了，而且一直存在：EpikhinandMozokhin, W 

OGPU v borb'e s korruptsiei, 312 (TsA FSB, £ 66, op. 1, por. 36,1.324), 315-17 (TSA FSB, 

£ 66, op. 1, po. 106 J, 64-64ob), 334-35 (TSA FSB, £ 66, op. 1, d. 108,1.83), 339 (APRF, 

£ 3, op. 58, po. 187, I. 16), 482-4 (TsA FSB, 2, op. 4, por. 32, I. 5-6); Plekhanov ind 

Plekhanov, E E. Dzerzhinskii, 442-3 (TsA FSB, £ 66, op. 1-TD. 100v., 1.6).

275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202, nl.

276 Lih, Stalint Lettm to Molotov, 69-84; Kosheleva, Pirna I. V Stalina V M. Molotovu, 13-26.

277 Bolshevik, 19251 no. 16 [September]: 67-70.另見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74- 

7;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169-70, 247-8; Eastman, Love and Revolution, 442-55, 

510-16.
278斯大林後來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話：「關於隱瞞或違背「遺囑」的一切論調，都是惡 

意的捏造，完全違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本意和他所建立的黨的利益。J 

Sochineniia,X: 175(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51頁).

279 Bolshevik, 1925, no. 16 [September]: 67-70.《布爾什维克》一期的印数有4萬份•加 

米涅夫、布哈林和雅羅斯拉夫斯基都是五人編委會的成員。

280 Valentinov, Novaia ekonomichakaiapolitika [1991], 295.

281托洛茨基後來聲稱，聲明是「政治局的多數派強加给我的」。Biu^n'oppozi就, 

March 19,1931 (1928 年9 月 11 日的信).

282她的批駁文章提出的問題有，她是否捲入了伊斯特曼事件，是否有可能與托洛茨 

基有聯繫 ° Shvetsov, "Levlrotskii i Maks Istmen," 141-(53.

283庆必e击】925,no. 16：71-3(克魯普斯卡婭的信註明的日期是1925年7月7日).

284有些人認為拉柯夫斯基是中間人，而另一些人説是克魯普斯卡婭。據説是克魯 

普斯卡婭把它交給了一位準備到國外參加國際債務會議的反對派成員，而後者又 

在巴黎把它交給了法國的左翼分子波里斯•蘇瓦林。McNeal,加法机 

Revolution, 258; Trotsky, The R£alSituation in Russia, 320-3.

285伏龍芝還免除了許多類型的群體服兵役的義務，而且他稱讚民族部隊在世界大戰 

中的表現 . Berkhin, Voennaia refbrma, 116-45;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lQQ}\, 

164-213; Xfen Hagen, 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Vjn Hagen, "Hie levie tn 

^," 159-88.改革背後的許多爭論是在1921年3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一次 

閉門會議上開始的，謝爾蓋•古謝夫和米哈伊爾•伏龍芝主張按照新的r全國性 

防禦戟爭」的戟略對红軍進行更组，而托洛茨基則認為紅軍應該遵照「輸出革命J 

的戰略 , Simonov, Vbenno-promyshlennyi kompleks SSSR, 22.

286 Sokolov, Ot voenproma k VPK, 39-42 (引自 RGAE, £ 2097, op. 1, d. 64,1.8-24: 1924 年 

3月2日的報吿).

287 Kavtaradze, Votnnyespestaialisty, 174.到 了 1921 年 1 月 1 日,在红軍各级指挥官中， 

沙皇軍官已佔到34%，總共約1.2萬人。1921年，特別部對紅軍的人員狀況作了 

系統的調査，收集了大約4。萬份包含15個問題的調查表，目的是査找那些內戟 

期間曾在白軍或民族軍隊服役的人。Zdanovich. Organy gosudantvtnnoi btzopasnuti, 

337 (引自 TsA FSB, f. l,op. 6, d. 670, 216-216ob).



在俘：第十二章 1049

Kasaradzc, Voennye spestaialisty, 174; Zdanovich, Organy ga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42

(引自 Arkhiv UFSB po Omskoi oblasti, f. 39, op.3, d. 4, 1. 77); Zdanovich, Organy 

p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69 (弓| 自 Tsa FSB, f. 2, op. 3, d. 674,1. 5); Antonov- 

Ovseenko, Stroitelstvo Krasnoi armii, 31.

那 Trotslub Kak vooruzhalas' revoliutsiia, II: 92-3.

2为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102,引自 TsA FSB, £ 2, op. 3, d. 773,1.

2(4斯涅薩列夫).蘇聯的國外情報機關設法在27個國家招募了代理人或代表。 841

Plekhanov，VChK-OGPU, 283; Kapchinskii, Gosbezopasnosti iznutri, 115 (弓I 自 GARF, E 

130, op. 5, d. 89,1. 565-6), 117 (引自 RGASPI, £ 17, op. 84, d. 227,1.57).革命和内 

戟期間離開俄國的有200萬人，此時仍在國外的可能有120萬人。在沒有離開的 

人中間，很多都有「國外的」親戚，而那些親戚往往生活在從前屬於俄羅斯帝 

國的領地上，他們和這些親戚有書信往來，結果成了全面審查的對象。V 

Zhernovakh revoliutsii- RGASPI, £ 76, op. 3, d. 331,1.1-2 (March 30,1924).

291關於「托拉斯」行動的緣由，有兩種不能同時成立的説法。按照有些説法，成立 

地下的反蘇兄弟會起初是波蘭情報機關幹的：1920年春，據説波蘭地下軍事组 

缴的秘密成員維克托•基亞科夫斯基一斯捷茨克维奇(WiktorKijakowski- 

Steckiewkz ， 生於1889年)接到任務，要潛入蘇聯，在彼得格勒建立情報網，但 

他被捕了，而根據有些説法，他同意合作。(後來，在妻子離開之後，他因為绝 

望而企圖自殺 > 不再為反間諜機關工作。1932年，他被調到對外情報機關，被 

派往蒙古，結果在那裏的一次暴動中身亡。)另外一個故事的主角是亞歷山大. 

亞庫舍夫(AlexanderYakushev) »他是交通人民委員部的官員，也是堅定的君主 

派，在被截獲的郵件中有他的名字。格伯烏沒有把他那幾個零星的同感抓起 

來，而是説服他合作，成立了「俄羅斯中部君主派組織」，代號I■托拉斯」(就像在 

公司一樣)° 參見Vbitsekhovskii, Trest.

292 Fleishman, V tiskakh provokatsii- Gilensen, ttV poednike s pol'skoi Mvuikoi* pobedili 

sovetskie monarkhisty, 75; Gaspar ian, Operatsiia 7rest\ Seregin, "Wshii monarkhicheskii 

sovec i operatsiia Trest*," 67-72;以及Pares, My Russian Memoin, 595.

293 Minakov, Sovetskaia voennaia elita, 58 (引自 GARF, f. 5853, op. 1, d. 1-24:來自柏林移 

民的秘密分析報吿，1922年2月15日).弗蘭格爾駐柏林的代表馮.厠珀(v°n 

Lampe)將軍在日記中提到圖哈切夫斯基時，説他是一個|■革命的波拿巴」。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80-1,弓 | 自 GARE £ 5853, op, 1, d. 2,1, 

422.

294 "Glavkoverkh Tukhachevskii,* Rul\ October 1922 (作者是化名為安塔爾(Antar)的E 

卡薩特金一羅斯托夫斯基(F. Kasatkin-Ro$tov$ky〕公爵);Minakov, Sovetskaia 

voennaia dita, 60-2.

295雜誌背後的支持者是B.博爾特諾夫斯基(B. Bortnovsky)和G.泰奥多里(G. 

Teodori) »雖然雜誌的編輯是M.L特莫諾夫(M.I.linonov)(然後是A.K■克利切 

夫斯基〔AKKdchevsky〕、再然後是V科洛索夫斯基［YKoIossovsky))。泰奥多 

里想為圖哈切夫斯基在華沙的失利開脫，説當時他的側翼由於另外一支蘇軍未能 

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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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到而暴露（這是影射斯大林）；泰奧多里在蘇聯報刊上提岀了同様的看法。另 

見前布拉格檔案館評論家N.科爾熱涅夫斯基（N. Korzhenevsky）的隨筆：I。% 

“'Trest’: legendy i fakty."

296西部軍區演習期間，特別部懷疑圖哈切夫斯基對波蘭復仇心切，有可能擅自發動 

戰爭：他的所有命令和行動在1923年夏天都突然受到極其仔細的調查。演習結 

束後，1923年9月29日，對與波閑有關的任何事情都非常關心的捷爾任斯基命  

令奧格伯烏中央特別部對圖哈切夫斯基進行更加徹底的調査。知道結果後，捷 

爾任斯基在1924年1月寫信給維亞切斯拉夫■明仁斯基，下令立即採取行動。 

「不能被動等待斯摩棱斯克（西部軍區司令部）對克里姐林宮發號施令” 

Zdanovich, Organy gosudantvennoi bezopasnosti, 285-7 （弓I 自 TsA FSB, f. 2, op. 1, d. 882, 

1.829; op. 2, d, 27,1.1; d. R-9000, t. 24,1. 165）. 1925 年在明斯克舉行的白俄羅斯第 

七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圖哈切夫斯基説白俄羅斯政府「應該把（與波蘭的）戰爭 

問題納入議事日程」。V77 Vsebelorusskiif"ezdsovetov, 231.

297】0月8日（星期四），醫生們做岀決定，他必須進行手術；內出血讓伏龍芝很擔 

心，但他仍然猶豫不决。斯大林先是派米高揚去催促伏龍芝進行手術，然後又 

親自去了他那袋。伏龍芝寫信给留在雅爾塔的妻子索非婭説：「我還在啓院。星 

期六〔】925年10月10日〕將再次會診。不知怎麼的，我恐怕手術會遭到拒绝。」 

Kanonenko, uKto ubil Mikhail Frunze"（弓| 自 RGVA, £ 32392, d. 142,1.3-5）.

298沃爾科戈諾夫對這封信的解讀斷章取義：Volkogonov, Triumfi tragediiaMv. 127-8. 

信的全文可見於 Kanonenko, “Kr。ubil Mikhaila Frunze."

299 Pravda, Oaober 29 以及October 31. 1925; Pravda, November 1, 1925 （做屍檢的是 

亞•伊•阿布里科索夫，整個醫療團隊都簽了名）.

300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00-2; Bazhanov, Vospominaniia [1990], 141; Gamburg, 

Taketo bylo, 181-2.

301 Pravda, November 3, 1925.
302托洛茨基的一位支持者對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亞克（Boris Pilnyak）請的伏龍芝被 

謀殺的説法很快被整理成中篇小説〈不滅的月亮的故事〉，發表在期刊《新世界》 

上；書報檢査人員後來沒收了所有印好的雜誌。Ulam, Stalin, 260-1;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23-4.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的支持下，伏龍芝的戰友 

們要求專門進行調査。衞生人民委員尼古拉•謝馬什柯證實説，中央醫療調査 

小組當初並沒有漬瘍方面的專家，而在調查小組作出裁決之前，羅扎諾夫教授 

已經跟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講了。調查可能頂多就是這樣。Medvedev,丄“ 

History Judge, 156-8.後來，斯大林還被指控為安排謀殺了托洛茨基從前在陸海軍 

人民委員部的第一副手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斯克良斯基是在1925年8月 

在紐約州最北部的一座湖上划船畤發生事故身亡的，那座湖在曼哈顿北面350 

英里（編註：約563公里），當時他是在拜訪蘇美貿易公司（阿姆托爾戈）負責人 

以賽亞•胡爾金（Isaiah Hoorgin）。兩人在等待返回紐約的列車時，為了打發畤 

間就划起了小船，沒想到來了一陣大風把船打翻了。兩人都不是划船的好手， 

而其他幾條小船上隨行的工作人員又離得太遠（也可能是酒喝多了），沒能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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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們。胡爾金 38 歲，斯克良斯基 33 歲。L. Trotskii, “Sklianskii pogib," Pravda, 

August 291 1925;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25; Time, September 14,1925; Pravda, 

SepetCmber22,1925.巴扎諾夫提出了謀殺指控；死亡事件是發生在他不再為斯 

大林工作之後：Bazhanov, Damnation ofStalin, 65-6.失去胡爾金的影響很大。 

1925年底李維諾夫寫信給斯大林，催促任命「一位有威信的同志，他要能立即 

承擔起政治工作的領導任務，與美國政府的官方代表會晤並進行非正式的談 

判，主動示好，對對方類似的友好姿熊作出回應等」。Gaiduk, “Sovetsko- 

Amerikanskie otnosheniia"(弓I 自 RGAE, f. 413, op. 2. d. 2040,1.144-5).胡爾金的副 

手彼得•齊夫(Pyotr Ziv)臨時接管了工作。阿姆托爾戈很快被交給紹爾•布龍 

(Saul Bron) °

期 Zal'kind, "O zabolevaniiakh partaktiva." 1925年 11 月,列昂尼德,克拉辛得了重 

病；血液檢查表明是患了嚴重的貧血。一直在做輸血試驗的亞歷山大♦波格丹 

諾夫(Alexander Bogdanov)建議輸血，克拉辛在親自查看了這項研究後表不同意, 

結果他似乎變得年輕了一當時紛紛説這是一種神奇的療法，據説斯大林還召見 842

了波格丹諾夫。波格丹諾夫拜訪斯大林(1925年12月底)的事情在前者的日記中 

有記録，但是在斯大林辦公室的日志裏沒有；他們討論的內容現在還不清楚。

1928年，波格丹諾夫因為實驗失敗而死亡：他在又一次進行輸血實驗時使用了 

一名患有瘧疾和肺結核的學生的血液；有可能血型不匹配。A Martian 

Stranded, 61 (弓| 自 GARF, £ A-482, op. 42, d. 590). 1936年,扎爾金(Zalkind)在回 

家的路上死於心臟病，時年48歲。

304 RGASPI, £ 17, op. 84, d. 704,1. 27.

305 Adibekov, Politbiuro TiK RKP (b)—VKP (b): povatki dnia zasedanii, 1:421; RGASPI, 

E 17, op. 3. d. 533,1. 10; Krementsov, A Martian Stranded, 66 (弓| 自 RGASPI, £ 17, op.

84, d. 701,1.73-95); Izvestiia, February 28,1926: 5.兩名德國專家是弗里德里希・克 

勞澤(Friedrich Krause)和奥特弗里德•弗爾斯特。

306 TepUanikov, ^Vnikaia vo vse," 169-70.奧爾忠尼啟則被任命為共和國革备軍事委員 

會委員。

307 Voennye arkhivy Rossii, vyp. 1： 406.

308 Pravda, November 7, 1925.

309 IS哈切夫斯基寫道(1926年1月31日)：I■我已较向您口頭匯報過紅軍參謀部是在 

不正常的條件下工作的，在那種條件下不可能進行富有成效的工作，參謀人員也 

難以承擔交給他們的職責 ° J Minakov, Stalin i ego marshal, 356-7.

310 Samuelson, Soviet Defense Industry Planning, 41.

311 McniMuMw皿论历血260.加米涅夫多次提出要把工人工資提高20%，雖然他作 

為勞動國防委員會(與政府平行的執行機構)主席，知道沒錢去實行。他還提議應 

該讓工人分享工廠的利潤(幾乎所有的工廠都不盈利)。MoskmnkuBolsheviki, 128-9 

(引自 MPA, £ 3, op. 6, d. 28,1. XIV Moskovskaia gubpartkonfermtsiui: biuUetenno. 1,133).

312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66.陰謀升級為這些委員的幾次「私人會議」： 

Dmitrenko, Borba KPSSza edinstvosvoikh riadov,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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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Politicheskii dnevnik, 238-41;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309-12 （RGASPI, £ 

76, op. 2, d. 28,1.1-8）; Kun, Bukharin, 159-61.

314 Blobaum,&/&;0力壮泌后231.關於捷爾任斯基為奧格伯烏所作的群護，尤其是 

反對布哈林的情況，參見Koenker, Revelations, 18-9 （RGASPI, £ 76, op. 3, d. 345, 

1.1-lob, 2-2ob）;以及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297—98, 302-6.無濟部門 

的工作人員認為捷爾任斯基是個「右傾的」布爾什維克。Valentinov, M1az 

ekonomicheskaiapartita, 23, 102-6; Izmozik, Glazall, 131.

315 Khelcmskii, uSove$hchanic v Sovnarkome o gosapparate [1923 g.]," 113-4.118: RGAE, f. 

3429, op. 6, d. 86,1.12-31:1923）.

316到1925年為止，至少有185萬白領工作人員。Gimpd'son,N£P,386G忖GARF,£ 

374, op. 171, ddo omitted, 1.14-15）.如果説革命前在政府部門就有600種具诲的験 

務頭銜,那此時則有 2,000 多種。lekhnika upravleniia, 1925, no. 1: 23-4.

317『即使在星期天，在城外的別璽，」他的妻子索菲婭•穆什卡特回憶説，「他也不 

休息，而是在看文件，核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各個部門交來咆所有資料表 

格，檢査密密麻麻的數據 ° J 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174.

318 1924年1月9日，捷爾任斯基寫信给斯大林：「斯大林同志親啟。黨的討論認為， 

在中央交給我的格伯烏和鐵道人民委員部這兩個機構中，笳和政治方面的形勢最 

嚴峻。這讓我非常擔憂，尤其是因為我忙於蘇维埃的工作，不能在黨的工作上投 

入足夠的時間去戰勝邪惡的勢力，甚至不能及時去掲露它。」除了其他的帮手之 

外，捷常任斯基還要求給自己派兩名書記（斯大林在信中這一行的下面劃了網， 

一個給格伯烏，一個给戢路，他們將負責那裏的範務工作。斯大林同意了這些要 

求，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安插自己的人。RGASPI, £ 558, op. 11, d. 726,1.28-9.

319 RGASPI, f. 3, op. l.d. 527,1.1.

320 Khromov, 92 （未註明出處）；Plekhanov, VChK-OGPU, 1TI.

321 RGASPI, f. 558, op. 11, <L 35,1.43,見於 Liubianka, Stalin i VChK, 108.

322 Pravda, December 10. 1925 （布哈林的講話）；Rabochaia Moskva, December 13, 1925 

（加米涅夫的講話）;心,December 20, 1925 （莫斯科前委给列寧格勒幫的答覆）; 

Novaia oppozitsiia （Leningrad, 1926）（列寧格勒幫的小冊子，逐條反駁了有關的指 

控）.莫斯科常委在1925年12月20日的《真理報》上公佈了給列寧格勒幫的答要， 

內容是維護新經濟政策和「一國社會主義論」。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1: 

13》3;Merridale, Mwow/W加c.卡爾對新的反對派不屑一断»他錯誤地認為他明 

不過是因為個人恩怨和野心。

323 Soaialisticheskii vestnik, 1926, no. 17-18: 5.

324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156 （引自 RGASPI, f. 17, op. 16, d. 533,1. 199）.

325汝如1989, no. 8： 82-4.他早先給斯大林寫過一張便條，日期是1925年12月 

6日，詼到了泯滅人的主動精神的國家機關，但那張條子他沒有送出去• 

Plekhanov, VChK-OGPU, 278.

326 Plekhanov, VChK-OGPU, 278.列寧剛去世的時候就有傳言説捷爾任斯基會接管政 

府（流言的產生似乎是由於害怕，因為他被認為是那種無情的人）。Velikanova, 

“Lenina v massovom soznanii," 182.



游：第十二章 1053

327刘匕"W因@99-130.

328 XIVsKezdVKP(b)t 130-53.和布哈林一樣，斯大林使用當時的套話打發了季諾維也 

夫：F這是歇斯底里，而不是政策"J Sochineniia, VII: 378 (譯註：《斯大林全巢 》第 

7卷，第316頁).「當季諾維也夫有多數支持的時候，他就贊成鐵的紀律，贊成 

服從，」米高揚説，「當他失去多數的時候……他就反對谶的紀律k」MVT加 

的似186.

329石k%/因㈤,158-66.斯大林不同意克魯普斯卡婭把新缠濟政策稱為資本主 

義，而且還禮貌地加了一句「請她原諒我」。不過他後來就變得話裏帶剌了：「克 

魯普斯卡婭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負責同志有甚麼區別呢？ JS疵浓疝”,VII: 

364-5,383-4(^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3、320頁).直到1927年12月黨 

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克魯普斯卡婭才正式退出反對派。從來沒有人過着她公 

開放棄自己的主張，她也沒有被逮捕。1927年，她只是發表了一個講話，大意 

是，1925年的時候，必須要I■證明在我們的結構中有足夠多的社會主義成分」， 

而現在，她認為這種社會主義的確是真的，因此她就不再是反對派了。事實 

上,她一年刖就不再支持反對派了 » Pravda, November 5,1927.

330參加了代表大會的莫洛托夫説，加米涅夫總是喜歡「用討論的方式」來詼問題， 

似乎他在剛開始就做好了退讓的準備。M75勿4図7勿,484~5.關於對加米涅夫 

性格「溫和」的印象 » 另見Sukhanov, Z砂厶应,II： 243~5.

331 XIVs ezd VKP (b), 96, 246. Leninskii sbomik, V: 8-11.

332 XIV s zed VKP (b), 18-31 dekabria 1925 g., 273-5; 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1984], I： 183-6.

333 XIVsBezd VKP (b), 289-92.

334 Genis/G.Ia. Sokolnikov," 80 (引自當畤沒有出版的G. I.謝列布利亞科娃的傳記)； 

Galina Serebriakova, MIz vospominanii,"見於 Anfi:rt'ev, Smmh, 230-49 (at 241).

335 XIVs" VKP (b), 327-35.

336 鄧加，"Grigorii Iakovlevich Sokolnikov," 119-32 (弓| 自 AlphaRGASPI, £ 54, op. 1, d. 13, 843

1.76~117,esp. UI-2,114-5).官方的速記記録刪去了所有被認為會削弱斯大林權威的 

句子’修改了索柯里尼柯夫的原話，以拉開他和斯大林的距離；索柯里尼柯夫的 

講話中被插入了一些詞語，有時甚至是整段的內容。李可夫嘲笑反對派內部的分 

歧：克魯普斯卡婭從窮苦人的觀點出發支持季諾維也夫，而索柯里尼柯夫「從右派 

的U場岀發」支持他們(主張深化市場關係)° Can,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56.

337 XIVsnezdVKP(b)t 397.

338 XIVsuezdVKP(b), 455-6.

339 XIVsHezdVKP(b),508.

340 XlVsuezdVKP(b), 601.

341 XIVsttezdVKP(b), 570, 600-1.

342 Sochineniia, VII: 262;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ll: 491;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ll/i: 3-5.

343 David Woodruff, MThe Politburo on Gol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cernacional 

Economy, 1925-1926,M Gregory and Naimark, Lost Politburo. Tramcripts.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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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Kuz'min, Ittoncheskiiopytsovestkoiindustrializatsii, 28-9.斯大林不接受索柯里尼柯夫 

把國有載路' 對外貿易和銀行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説法。「也許我們的蘇维埃 

機關也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像列寧所認定的那樣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機關 

吧？」斯大林嘲諷説•(譯註：《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6頁。)RGASPl.f.54, 

op. 1, d. 13,1. 82; £ 558, op. 3, d. 33; Chetymadtsatyi inezd, 14.

345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I： 258-60.

346 TWA December 29,1925'.XIVfad VKP (b). 504-5.在公布的速記記錄中，斯大林 

的許多講話內容在經過處理後都變得尖鋭多了 ： RGASPI,£54,op.l,d. 13,l.60；E 

558,0卩3,433;。所盛叼门24 8.在轉載斯大林的講話時，這段要讓布哈林 

流血的内容被删去了。Sochineniia, VII： 363-91 (at 379-80).

347 XIVs'ealVKP(b)t7\Q-l.

348 Harris, "Stalin as General Secretary： the 毋pointment Process and the Nature of Stalin's 

Power"

349 Mawdslcy and Whitt, Soviet Eli% 36-9.

350 Trots期坳丄*,521-2.謝列布里亞科夫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講到，「季諾雄也 

夫建議和托洛茨基同志聯合起來」，但托洛茨基「明確拒绝聯合成一個集團」。當 

時在場的托洛茨基沒有否認這一説法。455-6.

351據説斯大林親自找了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當謝列布里亞科夫回答説他 

們沒有派別的時候一搞派別活動是非法的一據説斯大林説道，「列昂尼徳， 

我找你來是要認真談談的。把我的建議帶給「老頭子」(starik)」(指托洛茨基)。

Isakunov, Vlabirinte, 169 (引自與I.弗拉切夫的談話，弗拉切夫和列昂尼德•謝列 

布里亞科夫住在同一楝樓).

352 Dewey, 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322-3; Irotskii, Mota zhizn, II: 273;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248-9.

353 V. L Genis, "Upriamyi narkom s Ifinki,"見於 Sokol'nikov, Novaia finansovaia politika, 

5-38 (at 23); Genis, aG. la. Sokolnikov," 80 (引自當時沒有岀版的G. I.謝列布利亞 

科娃的傳記);Galina Serebriakova, **Iz vospomiiunii,"見於 Anfbrfev, 成 230-49 (at

241).

354 RGASPI, f. 17, op. 3, d. 680.另見 XIV$R, 323-36 (esp. 335-6).

355斯大林可能還考慮過讓加米涅夫擔任農業人民委員。在政治局會議上，季諾维 

也夫給加米涅夫遞過一張條子：「(除了別的)你度要説如果索柯里尼柯夫不能做 

財政人民委員，那我(加米涅夫)也不能做農業人民委員。」季諾維也夫的條子遢 

包含了一種暗示：他們需要把托洛茨基拉到他們一擾。但季諾維也夫覺得希望 

不大，因為托洛茨基對莫斯科強行撤換《列寧格勒真理報》编輯一事沒有反應。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38 (弓 | 自 RGASPI, f 17> op. 2, d. 210,1. 101-229; f 

323, op. 2, d. 29,1. 59-60,73).

356 Kvashonkin, Bolshevistkoe rukovodstvo, 318 (RGASPI, £ 85, op. 25, d. 118,1.2-3).

357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rstvo, 143—4 (弓I 自 RGASPI, E 324, op. 1, d. 540, L 37- 

38ob),關於莫洛托夫參加這些會議的情況»另見Grigorov, Pouoroty stuTby ipro讪ol, 

413-9;以及丄e"加中％i施iiz产/a〃4,January 22,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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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ashonkin, Bolshevistkoe rukovodstvo, 319 （RGASPI, £ 558, op. 1, d. 2756,1.1）, 323-4.

（RGASPI, £ 85, op. 25, d. 120,1. 1-2）.

359 Grigorov, Povoroty sud'by iproizvol, 420.基洛夫在1926年2月列寧格勒省的代表會 

議上被正式任命為黨組織的新負責人，當時捷爾任斯基也出席了會議。 

Leningrailskaiapravda, February 12, 1926.列寧格勒的第二書記是曾經的電話廠工人 

尼古拉•什維爾尼克«能力上沒有辦法和基洛夫相比。斯大林很快就把什維爾 

尼克調回了黨的中央機關。

360 Nazarov, Stalin i bofba za. lidrrstvo, 150 （未註明出處）.

1926隼3月27日.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寫信給斯大林，表示願意配合他 

的提議，在中央委員會提供比較正常的工作條件，但不明白為甚麼報刊上還在繼 

頃詆毀1923年的反對派。「誰都不會相信這一做法沒有得到書記處的授權，」謝 

列布里亞科夫寫道，「我跟托洛茨基、皮達可夫和拉狄克都談過了。他們表示完 

全願意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和你，以及你我之間有過的談話繼續進行下去□ J 

Kvashonkin, Bol'shevistkoe rukovodstvo, 324-5 （RGASPI, £ 85, op. Ils., d. 171,1.1）,托洛 

茨基寫信（1926年4月2 0）給謝列布里亞科夫，説斯大林在已經和自己直接説過 

之傢還用「迂迴的方式」（通過謝列布里亞科夫）作進一步的討論，令他覺得很奇 

怪。Felshtinskii, Kommunisi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1:188.

362 Trotsky, Stalin, 417; Trotskii, Moia zhizn, II： 2654.另見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547-8 （引自與季諾維也夫的談話）.

363 Serge, Memoirs ofa Revolutionary, 212;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267.

364托洛茨基得的是甚 ，麼病J現在還不清楚，但他按照醫生的建議做了扁桃體切除手 

術。Irotskii, Moia zhiz^, II： 26 托洛茨基一直住在一家私人診所，後來德國警

方傳話説，流亡的白衞分子可能要暗殺他，於是他就搬到蘇聯大使解（他的支持 

者克列斯廷斯基被外放為大使）。Deutscher, Ro?%或如用1«4 265-6.

365 Biuken,oppoziKiL March 1937, no. 54-5： 11 （引用了謝爾蓋,姆拉奇科夫斯基 

（Sergei 血rachkovsky〕的話）.

366對於疽件趣聞，雖然恰金是我們唯一的信息來源，卻似乎比較真實。恰金還 

説：「這種讓人意想不到的説法讓我很驚訝，所以我幾乎記得一字不差.JAPRF, 

£ 3, op. 24, <L 493,1.1-2 （1956年3月14日恰金給赫魯曉夫的信）,我小即陋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ntainer 23.當呼在基洛夫家裏的還有N. R科馬羅夫、 

N. K.安季波夫（N. K. Antipov）和 I. R 朱可夫（I. P Zhukov） » 恰金（1898-1967）在 

阿塞拜疆擔任過基洛夫手下的第三書記。

367 Zakharov, Voennye aspekty （RGVA, £ 33988, op. 3, d. 78,1. 67-76）; Akhtamzian, "Soviet- 

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100.

368 Akhumzian, aVbennoe sotrudnichescvo»n 12.

%9 引自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76.

370 Korbel,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晩优 Dyck, uGerman-Soviet Relations," 81 （引自德國
:外交部檔案，K281/K097454-60:迪克森的備忘録，1927年9月19日）.
•, । *

371 Dyck, Vft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3, 68-72; Kennan, Russia and the 208- 844

23；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I： 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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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自從到這裏上任以來，憑藉與蘇俄的親密關係，我一直努力想要制衡西方，身 

的是不再仰仗協約國的慈悲一這是我非常反感的一個説法一和好惡」，徳國 

大使德•布羅克多夫一蘭曹在4月條約簽訂之後寫信給嗎•興登堡總统説。「我 

們與蘇俄的關係……某種程度上永遠依賴於虛張聲勢，也就是説，它的用處在 

於面對所謂我們曾經的敵人，製造出一種印象，使得與俄國的關係顯得比實際存 

在的要親密很多。」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a Plaanned Economy, Ill/i: 36 (引 

自 BrockdorfF-Rantzau Nachlass, 9101/24038-224046).

Moggridge, The Return to Gold, 45-6.

McIlroy Industrial Politic^ Robertson, “A Narrative of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 

同一天，斯大林把英国礦工罷工的消息吿訴了李可夫和布哈林，徵求他們的看 

法。RGASP1, £ 558, op. 11, d. 34,1.68.

Adibekov, Politbiuro TsKRKP (b)—VKP (b) i Europa, 117—20, 123-7.

G. Zinov'ev, "Velikie sobytiia v Anglii," Pravda, May 5, 1926; Carr, Socialism in One 

。如”,111:494.季諾維也夫公開把英國提髙到取代徳國並成為在歐洲先進國家 

發動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選地位。

Rothschild, Pilsudskis Coup d'Etat, 20-1; Rothschild,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胸r〃Ww,46, 54-5.

Kvashonkin, Bolshevistkoe rukovodstvo, 329-30 (RGASPI, £ 76, op. 3. d. 390,1. 3-4).捷 

爾任斯基寫信给亞戈達説，波蘭很可能發動戰爭，目的是奪取烏克蘭和白俄羅 

斯。RGASP1, £ 76, op. 3, <L 364, L 55.

Rothschild, Pilsudskis Coup d'Etat, 47-64, 360-1 (弓［自 Kurjer Poranny, May 27,1926). 

邛如idycz, Twilight of French Eastern Alliances, 48.與此同時,英國官員慫恿徳國收復 

但澤和波闌走廊，並建議用作為獨立國家的立陶宛的部分甚至全部領土補償波 

蘭• Von RiekhofE German-Polish Relations, 248-55.

卡爾•拉狄克在《真理報》上對波闕軍隊與社會的分歧作了詳細的分析。他可以 

嘲笑皮爾蘇茨基(「波蘭民族主義的最後的莫西干人」)，但無法否認他取得了勝 

利。Pravda, May 15, May 18, May 22, and June 2, 1926.

Pravda, May 16, 1926; Korbel,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iest, 205.

Wandycz, August Zaleski, 35.

Livezeanu, Cultural Politia in Greater Romania.

Dokumenty vnahnei politiki, VIII: 72-6; Lensen, Japanese Recognition of the USSR.

Anosov, Koreitsy v ussuriiskom krae, 7-8; Brianskii,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26 

gpda, VII: 8.

Gelb, "The Far-Eastern Koreans";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835 

(弓［自 GARE £ 1235, op. 140, d. 141,1.144).

lazhborovskaia and Papsadanova, Rossiia i Pol'sha, 83.

有學者指出，「優勢民族之所以會懷疑被動員起來的僑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 

在優勢民族的精英們所控制的領土之外還有自己的『祖國』」，而且「優勢民族的精 

英們的懷疑往往會自我應驗」。Armstrong, "Mobilized and Proletarian Diasporas," 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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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11-2.

392 Irotsky, Stalin1 215; Trotskii, Predannaia revoliutsiia [19切，25-7・

393 乂01高5£欧小屹〃以4 90-1（伊戈爾•薩茨〔Igor Sats） ＞盧那察爾斯基的首席 

助手）.

394有學者説，「斯大林最終能夠成功的一個原因，就是相對於他的對手而言，他能 

夠把自己和列寧的關係塑造得更能吸引普通黨員」。GraemeGillJPoliticalMyth 

and Stalin's Quest for Authority in the Party/ 99.

395 "Dve besedy s L. M. Kaganovichem," 114.另見 Bazhanov, Damnation ofStalin^ 114-7,122.

第十三章勝利中的失敗

1 Chemiavskii, "SamootvodJ 68-69 （RGASPI, £ 17, op. 2, d. 335, L4-8：準備給李可夫 

修改的速記記錄副本）.另見 Murin, "Eshche raz ob otstavkakh I. Stalina," 72-3.

2這是1932年她自殺的地方。這棟建築現在還在：從國會大廈售票處向右看，可 

以看到娜佳以前的房間。

3關於斯大林起初在克里姆林宮住的地方，參見Mikoyan, lakbylo, 351.

4從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列寧三次寫信給克里姆林宮的官員，催促他們給 

斯大林安排新的住所。PSS, LIV: 44; Golikov, Vladimir Il'ich Lenin, V: 622-3; 

Shturman, Mertvye khvataiut zhivykh, 23;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108.別連基曾經在 

1918年和捷爾任斯基一起被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扣押。從1919年到1924年，他是 

列寧的衞隊長，而且從1921年開始直到1928年1月，他還負責所有領事人的警 

衛工作。1938年，斯大林讓人逮捕了別連基並在1940年把他槍斃了。

5，「斯大林同志是一個活人，不是博物館的稀有藏品，他本人也不想住在博物館， 

所以就拒絶了準備給他的住房，去年季諾維也夫也拒絶了那同一處住房，」謝多 

娃寫信給列寧説，「斯大林同志想要弗拉克謝爾曼（Flakserman）和馬爾科夫現在 

住的房子 ° J Sakharov, Politcbeskoezave$bcbanie, RGASPi, £ 5, op. l,d. 1417,

1.1- lob.）; P5S.XLIV： 162.托洛茨基以為是黨的書記處的工作人員列昂尼德•謝列 

布里亞科夫（他和托洛茨基的關係很近）把自己的住房給了斯大林，從而結束了 

這場爭吵 °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1991], 54-5.因為二戰後要建國會大 

廈，斯大林起先住的附樓最後拆掉了。

6 RGASPI, £ 558, op. 11, d. 753,1.3 （1925 年6 月 12 日）.

7 Iosif Stalin v obniatiakh semi, 14 （1927年9月9日之後的某個畤候寫的信）.阿爾喬姆 

,後來回去跟自己母親伊麗莎白（Elizaveta）一起住了，她在莫斯科國家大飯店有個 

一房間。

8 Shatunovskaia, Zhizn* v Kremle9 188; Bazhanov, Vbspominaniia [1983], 154.

5 JosifStalin vobniatiakh sem'L 154 （APRE £ 44, op. l,d. 1,1.417-9）.

10 Allilueva, Dvadtsat*pisemf 98;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103.

11 Ipsif Stalin v ob^iatiiakh semu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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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eev and Glushik, Baedy o Staline, 19-20.

Iosif Stalin v ob"iatiakh semi, 22 (APRE £ 45, op. 1, d. 155> 1. 5. now RGASPI £ 558, op. 

11:斯大林致娜住，1928年4月 9 日).另見AUiluev, Khronika odnoisemi, 179;以及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124.

這個孩子(加林娜，生於1929年2月7日)八個月時夭折，此後夫婦佣就分手了 ； 

從法律上講仍是雅科夫妻子的卓婭跟一個名叫季蒙•科濟列夫Cnmon Kozyrev) 

的民警加曲施)同居了。雅科夫經過培訓成了電工，得到了一份裝配的工作。 

Komsomolskaia Pravda, December 20,2005.

RGASPI, f 558, op. 11, d. 34,1.21.

Lih, Stalint Lettm to Molotov, 103; Pisma Stalina Molotova, 55. 1926 年，索契-馬采斯 

塔成了特別的「國家度假區」。當時那裏有6間一般的國家療養院，465張床位； 

另有21間由各國家部門專門為其工作人員辦的療養院，有】,】乃張床位。

Mikoyan, Tak bylo, 351-2.

Khromov, Poitranitsam, 10 (?l § RGASPI, £ 558, op. 11, d. 69,1.23-24ob.).

RGASPI, f. 558, op. U.d. 69,1. 5 (M.戈爾巴喬夫).

"Neopublikovannyc material/ iz biografii tov. Stalina," Antireligioznik.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590-1 (引自K. K.奧爾忠尼啟則未發表的回憶錄). 

1rotsky> Where is Britain Going?.

Lih, Stalins Lettm to Molotov, 108 (RGASPI, £ 558, op. 1, d. 3266,1. 1-2).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I/i: 18 (引自 DBRFR series I A, ii 

[1968], 724-9).

Gorodet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Briuin's General Strike of May 1926.”

Vtt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uro, 1:743-827 (at 743, 780: RGASPI, E 17, op. 163, 

d. 686,1. 146-51, 152-6);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mtv% 152 (引自 RGASPI, £ 323, 
op. 2, d. 22,1. 47).另見斯大林的指示：Pisma Stalina Molotovu, 55-69.

Zana vostvka, June 10,1926; Sochineniia, VIII: 173-5.

Sochineniia.Vttl: 168-72.

Vatlin, Stenogrammy zastdanii Politburo, II: 109.

Adibekova and Latsis, "V predchuvstvii pcreloma," 85-6；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F. E 

Dzerzhinskii, 654-5 (RGASPI, £ 76, op. 2, d. 257,1.46-8); Gimpefson, NEP, 382,384.

RGASPI, £76, op. 2,4 270.1926年4月5日，捷爾任斯基寫信給李可夫要求換一 

個第一副手來爾他管經濟，並表示與皮逹可夫的分歧越來越大，李可夫回信説 

皮達可夫和托洛茨基正在同加米涅夫以及季諾维也夫一起策劃陰謀，如果讓皮達 

可夫卸掉行政上的擔子，他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去搞政治陰謀了。李可夫是不 

想找人換呢，鬼是他心裏真的是那麼考慮的，現在還不清楚。Kvashonkin, 

Bol'shtvistskoe rukovodstvo, 326 (RGASPI, £ 76, op. 2, d. 168,1. 11).

捷爾任斯基最後説：「我也被這些矛盾搞得筋疲力盡了。」发献”,1989,no.8； 

87-8;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E E. Dzerzhinskii, 659-60 (RGASPI, £ 76, op. 2, d. 270, 

L29-30： July 3,1926).紅一褐色的轉變(譯註：紅色和褐色分別象徵不同性質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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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褐色政權的典型就是後來的納粹政權。紅一褐色的轉變就是由原來的紅色 

政権轉變為表面上紅色，但又出現很多褐色特徵的政權。)是他一再提到的老問 

用：1924年7月9日，捷爾任斯基曾經寫信給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警吿説 

如果形勢沒有好轉，就會有專政者出現，而專政者會葬送革命，「不管他衣服上 

插着甚麼様的紅色羽毛」。Plekhanov, VChK-OGPU, 277 (引自 TsA FSB, £ 2, op, 2, d. 

746,1.14,17).

http://kremlin-9.rosvesty.ru/news/l 11/.

RGASP1, £ 558, op. 11, d. 1289,1.6, 6 ob.

Ilizarov, lainaia zhizn, 113.

Valedinskii, "Organizm Stalina vpolne zdorovyi," 68.

Merridale, Moscow Politics, 38.這裏提到的會議是在1926年6月6日召開的，不過也 

有可能當時的會議不止一個。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220.

MoskovskieBol'sheviki, 189-90 (引自 MPA, £ 69, op. 1, d. 374,1,107).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16-7 (引自 TsA FSB, £ 2, op. 4,d. 145, 

1.15：VVasUev).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00 (引自 RGASPI, £ 613, op. 1, d, 46,1,21-2).

Lih, Stales Letters to Molotov, 115-7; Pima Stalina Molotovu, 72-5.斯大林還預言説「托 

洛茨基會重新成為一個忠誠的人」，並建議對他要寬大。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 

夫、加米涅夫、克魯普斯卡婭等人一起(一共是13人)向1926年7月的全會提出 

書面抗議,但他們的聲明沒有被收在記錄中。Lih, Stalin's Lettm to Molotov, 116, nl.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tvo, Khromov, po stranitsam, 1—1 (RGASP1, f. 558, 

op. 11, d. 69,1. 53).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ll/i： 76-80.

ER Dzerzhinskii—predsetaer\ 663-4 (RGASP1, £ 76, op. 3,d. 364,57-8,70); Khromov, 

Po stranitsam1 326 (citing RGASPI, £ 558, op. 11, delo unspecifedj 56-560b) 7月 18 

日 > 捷爾任斯基寫信給亞戈達，詢問為了加強對波蘭、白俄羅斯、烏克闕和羅馬 

尼亞的反間諜工作採取了哪些措施：EE Dzerzhinskii—predsetaer,668 (RGASPI,f. 

76, op. 3, d. 364,1.62).

Plekhanov and Plekhanov, E E. Dzerzhinskii, 665 (RGASPIJ. 76, op, 3, d. 88,1.37). 

Shishkin, Vlast', politika, ekonomika, 296.

E E- Dzerzhinskii—predsetaeln, 670 (RGASPI, £ 76, op. 4, d. 30,1,50-1); Pravda, August 1, 

[926; Dzerzhinskii, Izbrannye proizvedennia, II: 381—92; Dzerzhinskaia, Vgody velikikh 

boev, 400-3.

Pravda, July 22, 1926,載於 Sochineniia, VIII: 192-3.另見 Tbrgovo-promyshlennaiagazeta, 

August 1,1926.

Irocskii, Stalin, II: 184.據托洛茨基説，斯大林的意思是説，這是一個病人的信， 

是病話，而且列寧受了女人們(儿勿)過多的影響，言外之意就是指克魯普斯卡 

短，或許還有福季耶娃和沃洛季切娃。Trotskii,Sto/w,lI:253.

http://kremlin-9.rosvesty.ru/new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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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RGASP1, E 17, op2 d. 246JV vyp., s. 62, 66-7 [Steongraficheskii otchet OITedinennogu 

pknuma TiKiTsKKVKP (b)f 14-23 iuinia 1926 g.).

52 RGASP1, f. 17, op. 2V d. 246, IV vyp.» s. 105.

53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85-6.

54 RGASPI, f. 17, op.2, d. 246, IV vyp.( s. 66.

55 Sakharov, Politicheskoe zaveshchanie^ 599-601.

56 RGASPI, E 17, op.2» d. 246, IV vyp- s. 66.

57 Pravda, July 25,1926; KPSS v rezoliutsiiakh [1970], III: 332-54.

58 RGASP1, f： 558, op. U,d. 69,1. 89, 102, 105.
59 奧爾忠尼啟則拒绝説：「我不適合那種工作，因為我特別暴躁和粗魯，沒受過其 

麼教育--句話，我不會寫東西……不要忘了我因為動手打人而在報刊上受

過公開批評。J這説的還是1923年那次有名的耳光事件。相反，他推薦了魯祖塔 

克' 卡岡諾維奇或安徳烈耶夫 ° Kvashonkin, BoVshevistskoe rukovodstw, 39, 323-4 

(RGASP1, £ 85, op. 25, d. 120, 1. 1-2: March 17, 1926); Khlevniuk, In Stalins Shadow, 

23-4.; RGASPI, £ 558, op. 1, d. 34,1. 84, 87; Pisma Stalina Molotovu, 82-6.
60 Khlevniulc, In Stalins Shadow, 23—4.事後 , 斯大林在1926年8月30日寫信給莫洛托 

夫，要求修改命令的措辭；莫洛托夫在1926年9月9日的一封給「親愛的謝爾戈」 

的信中承擔了責任，並説，「從我這方面來説，我希望你不要繼續留在北高加索 

很長時間，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你會調到莫斯科」。PishuStalinaMobtovu, 82-^-, 

Kvashonkin, BoVshevistskoe rukovodstvo, 336-7 (RGASPI, f. 85, op. 25, d. 151, L 1-3: 

Sept. 9,1926).
61 Sinyavsky, Soviet Civilization, 128 (未註明出處)；Polikarenko, O Felikse Edmundoviche 

Dzerzhinskom\ "Nad grobom Dzerzhinskogo," Pravda, July 23, 1926: 1.另見 Pavlov, 

。次的,12.捷爾任斯基的去世讓檔案又增多了。當局按照處理列寧檔案的方式 

收集了捷爾任斯基的「個人卷宗J。黨的檔案中捷爾任斯基的個人卷宗(RGASPL 

£76)有五千多個文件夾。新招募的對外情報人員會在他生日(9月11日)那天宣 

誓入職。後來，所有契卡人員的工資都在每月的11日發放。Leonov,丄制出Z 

354; Andrew and Mitrokhin, Mitrokhin Archive, 30.
846 62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42 (引自對叛逃人員彼得•傑里亞賓(Peter Deriabin)

的採訪，他曾經是近衞軍的成員之一).關於捷爾任斯基崇拜的宗教方面，參見

Sinyavsky, Soviet Civilization, 125-34.

63 Fedor, Rutsia and the Cult of State Security, 11-29; Hingley, The Russian Secret Police, 130. 

另見 Mikoyan, Feliks Dzerzhinskii.

64 MozokhinandGladkov, MmzA加M”, 353 (未註明出處).索博利成了一名作家1筆名 

伊琳娜•古羅(Irina Guro)。關於明仁斯基，曾經發生過一件不為人知的趣事。 

還是在1915年6至7月，他曾用化名在總部設在巴黎的一份俄文報纸(《我們的 

回聲))上猛烈地攻擊列寧。「列寧認為自己不僅是俄國皇位的唯一繼承人一只 

要它出現空缺——還是「國際」的唯一僵承人，」明仁斯基敏鋭地寫道，而且他還 

説，「列寧……是政治上的耶穌會會士，多年來都在為了他當前的目標而歪曲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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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義，結果陷入了無可救藥的混亂……列寧主義者甚至算不上一個派別， 

而是一幫子聚在一起的吉普賽人，他們大嗓門，動不動就揮舞鞭子，自以為擁有 

成為工人運動推動者的無可爭議的權利。」因為有人揭發，斯大林很可能知道了 

明仁斯基用化名寫的這篇指責性的長文，於是就保留了一份，想要威脅明仁斯 

基。S. D” "Lenin," Nashe ekho, June 19, 1915： 6-7, July 15： 6-7,《我們的回聲》出版 

於1915年4至8月。學者們在引用這篇文章和指明它的日期畤經常有誤，例如， 

可參見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110.明仁斯基後來在1927年12月成了中 

央委員；他沒能再升為政治局委員。

65 RGASPI, £17, op.2, d. 246, IV vyp” s. 32.

(6 RGASPI, £ 17, op.2, d. 246, IV vyp., s. 105.

67 E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 194-6. Izvestiia TsKKPSS, 1991, no. 4:78.關於托洛茨 

基稱她悬「老處女」的信件和筆記，參見liotskii,。”加面“场口990],76~7.

68 "M. I. Ulyanova ob otnoshenii V. I. Lenina k 1. V Stalinu," Izvestiia TsKKPSS, 1989, no. 

12： 196-201 (at 198-9： RGASPI, f. 14, op. l,d. 398,1.1-8).
69托洛茨基聲稱克魯普斯卡婭1926年私下裏在朋友中説過，「要是沃洛佳(譯註； 

弗拉基米爾的昵稱)還活着，他現在就會在監獄裏「。Trotskii,M成i办izn：H:219; 

I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 [1984], 56.

70 RGASPL £ 17, op. 2, d. 246,IVvyp„ s. 64,後來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特別公 

吿以及在斯大林死後新版的常規會議記録中都公佈了遺囑。小丁血的仰,止 

1477-8,後來有幾千人因為試圖傳播遺囑而遭到逮捕，其中包括1929年被捕的22 

歲莫斯科學生瓦爾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

71 Moskovskie Bolshevik^ 174-5.

72 Kuusinen, Rings of Destiny, 78.但斯大林可能是個沒有耐心的工頭。在從庫西寧那 

裏收到共產國際有關阿爾薩斯一洛林地區自治問題的文本草案時一那是法國 

根據凡爾賽條約從德國收回的領土一斯大林在1926年8月14日嚴厲地寫道： 

「你應該加一段內容……説明爭取自治的鬥爭並不意味着削弱了阿爾薩斯一洛林 

地區的無產階級和法國無產階級的聯繫，而是相反，大大加強了這些聯繫。J斯 

大林對文本的語氣也表示反對，覺得有點居高臨下，並建議加以精簡，刪去重複 

内容• RGASPI, £ 558, op. 11, d. 755,1.114,118-20.

73 Pogerelskin, "Kamenev in Rome," 102 (引自 ACDS, Busta, 15 Fasciola: KamenefF, 

Mussolini: colloquio con KamenefE February 3,1927), 103.

74 Naprieme, 765.戴維斯帶着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的介紹信。他還讓1924至1925年出訪過美國的奧辛斯基給斯大林寫了 

信，説戴維斯將會發表一篇關於美國代表團蘇聯之行的報道，可以用來應得美國 

對蘇維埃國家的承認。RGASPI, f. 558, op. ll,d.726,1.95-95ob, 96.戴維斯以書面 

形式事先準備了幾個問題(L 89-90).

75 Davis, "Stalin, New Leader." Russian translation: RGASPI, £, 558, op. 11, d 726,1.119- 

32.戴維斯聲稱他聽得懂斯大林講的俄語；接見時的翻譯是季維爾(Tvel) •交战 

的內容由蘇方記錄。斯大林禁止公開俄文譯文 > 説其中十分之九都和他説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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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3
94

一致，而且謊稱當時並沒有人記錄。RGASPI, E, 558, op. 11, d. 726,1.139.在斯大 

林的克里姆林宮日誌中並沒有戴維斯的名字；採訪是在老廣埸大街的辦公室進行 

的。第二年，戴维斯在莫斯科的時候還想採訪斯大林，但是被拒绝了。另見 

Harper and Harper, The Russia I Believe In, 234-5;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162,165. 

RGASPI, f., 558, op. ll,d. 726,1.148.

RGASPI, £ 558, op. 11, d. 726,1. 97-105； Khromov, Po stranitsam, 249-57.
關於農民：「我們希望農民最終會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正在創造這樣的物質條 

件，把他們推向我們一邊。農民是講究實際的。他需要甚麼呢？必須給他供應 

價格合理的製凿品，他需要貸款，他需要感受到政府會考慮他的利益，在遇到僂 

荒時會及時地幫助他，迫切地想要和他一起並且為了他而工作……農民們意識 

到我們保護了他們，不讓以前的地主收回他們的土地。我們在給予他們此前從 

未有過的文化生活。」戴維斯還聲稱他1927年在梯弗利斯見到了斯大林的母親» 

Nolan, Visions of Modernity.

Henry Ford, "Mass Producti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3th ed.), XV: 38-41.

也Mme,759-66.做過黨的事務管理局局長的伊萬•克謝諾豐托夫1926年3月 

23日因胃癌去世，時年42歲。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19—20; RGASPI, £ 558, op. 11, d. 34,1.98—101.

RGASPI, £ 558, op. 11,(L 70,1.20.
"Ob edeintsve panii J 見於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t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I: 77-82 

(at 79-80).
Trotsky, Stalin School ofFalsification, 89—90 (托洛茨基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信上註明 

的日期是1927年11月22日).

1926年10月9日，聯合反對派的13名「積極分子」在其中伊萬，巴卡也夫(Ivan 

Bakayev)位於莫斯科索科利尼基區的家中聚會，經過仔細討論拿出了一份由托洛 

茨基和季諾维也夫聯合署名的關於停止從事反對活動的文本。MOSkovSkie 

Bol'sheviki, 205 (弓I 自 MPA, £ 85 op. 1, d. 318,1. 228).

Pravda. October 17,1926.
1956年，伊斯特曼寫信给伊薩克•多伊徹説，他是通過一名特使從克魯普斯卡 

婭那裏得到遗囑全文副本的，那名特使把文件帶給了在巴黎的波里斯•蘇瓦 

林。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ofa Planned Economy^ II: 16, n2.

Murin, aEshchc raz ob otstavkakh L Stalina," 72-3 (APRF, £ 45, op. 1, d. 126, L 69-9:日 

期被誤記為1924年).

Sochineniia, VII: 233.

Pravda, Oaober 24,1926; KPSS v rezoliutsiiakh9 111: 360-1.

XV konferentsiia VKP (b)t 531-3.另見 Tirocskii. Kommunistichekii intematsional posle 

Lenina, 109-10.

XVkonfrrentsiia VKP (b)、564, 566.

“O sotsial-demokraticheskom uklone v nashei partii,w Pravda^ November 5-6, 1926,見於 

Sochineniia, VIII: 234-97 (at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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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証哙LaHamoM 180-1 (引自托洛茨基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的回憶緑，她 

把這件事發生的時間記錯了 >以為是1927年);Deutscher,幽rtfearwd,296-7;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16-17.另見 RGASPI, £ 323, op. 

2»d. 98,1. 304.

% XVkonfarentsiia VKP (b), 535.

97 XVkonfrrentsiia VKP (b), 578.

% XV konferentsiia vsesoi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b), 599, 601.另見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05;以及 Cohen, Bukharin, 240.

99 Pravda, November 12, 1926,見部:Sochineniia, VIII： 298-356.

100 Simonovi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the Land of Soviets/" 1357.

101 Golubev, Esli mir obrushitsia na nashu Respubliku, 98-104; Samuelson, Soviet Defence 

Industry Planning, 40—4.

102 O'Connor,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131-2. <

103 Golubevi Esli mir obrushitsia na nashu Respubliku, 98-104.

104 Ken and Rupasov, Politbiuro TsK VKP (b), 484-5, 491,497.

105 Wandycz, Twilight of French Eastern Alliances, 50.

106 Plekhanov, VChK-OGPU, 305:扎哈羅夫斯基致明仁斯基，1927年1月31日.

107 Plekhanov, VChK-OGPU, 318 (引自 TsA FSB, £ 2, op. 5, d. 32,1.16.19).

108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52-3.

109 Melville, Russian Face of Germany.

HO Pravda^ December 16, 1926,見於 Eudin and Fisher, Soviet Union and the W&A 208—9.; 

Fische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1 529—36.

Ill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53 (引自 FO 371/11787/N5670/387/38: 

J.D.格里戈里〔J.D. Gregory)備忘錄).

112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XVar Machine. 36 (弓| 自 RGVA, £ 33987, op. 3, d. 128» 1. 24: 

1927年1月29日).

113 D'iakov and Bushueva, Fashistskii mech kovalsia v 5557?, 80 (RGVA, £ 33987, op. 3, d. 

, 128, L 26:揚,別爾津致伏羅希洛夫 , 1927年 1 月 29 日);Duraczynski and Sakharov, 

Sovetsko-PaVskie otnosheniia9 63.

114 Davies, review of David Stone (引自 Vestnik finansov^ 1927, no. 8:140-1).

115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2001], 301-4.

116 Stone, Hammer and Riflel 22.

117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2001], 288.

118 Sokol。必 Ot voenproma k VPKt 62-3 (引自 GARF, £ 8418, op. 16, d. 3,1. 355); Ken, 

Mobilizatsionnoe planirovanie^ 21.

119 Murin, uEshche raz ob otstavkakh L Stalina,** 73 (APRE £ 45, op, 1, d. 131,11.64-5).

120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31—2.

121 Aw办,January 9» 1927.

122 Pravdat January 91 January 131 January 14» and January 20,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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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神話般的操縦論是把問題看得太膚淺：L N. Nczhinskii, "Byh li voennaia ugrou 

SSSR v konrse 20-x-nachalc 30-x godov?," Istoriia SSSR, 1990, no. 6: 14-30； 

Velikanova, "The Myth of the Beieged Fortress."
124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物 r Ma 加〃部 35 (引自 PRO, Foreign Office, N530/190/38: 

January 26,1927).有些學者作了正確的推斷，認為戰部恐慌是真實的：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303-4.
125 Prokofiev, Soviet Diary 1927,43-4, 59.66, 106, 156. 1930 年代初 » 普羅科菲耶夫返 

回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定居，與從來沒有離開過蘇聯的肖斯塔科维奇一起工作。

126 Loginov, Uni Stalina, 95.

127 Na prime, 766-73.
128 Von RiekhofF, German-Polish Relations, 248-55.

129 D'iakov and Bushueva, Fashistskii mech kovahia v SSSR, 71-6 (RGVA, E 33987, op. 3, d. 

151,1.18-23).

130 Akhtamzian, ^Voennoe sotrudnichestvo," 14-5； Akhtamzian, "Soviet-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105.另見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96-7;以及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md, 227-9.

131 Samuelson, Plans far Stalins Wir Machine, 32-3 (弓 I 自 RGASPI, £ 17, op. 3, d. 611,1.18: 

Januaiy 13,1927).
132 Plekhanov, VChK-OGPU, 5M (TsA FSB, £ 2, op. 6, d. 110,1.114-5).
133 APRF, £ 3, op. 63, d. 137,1.23-47 (承蒙謝爾蓋,庫徳里亞绍夫［Sergei Kudryashov) 

的好意).揭發者的報吿有可能是米奇斯瓦夫•洛加諾夫斯基(Mieczyslaw 

Loganowski，生於1895年)撰爲並/或提供的，洛加諾夫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員部 

的工作人員，有人用红色鉛筆把他名字的大寫字母寫在那份打印材料上。洛加 

諾夫斯基是紅軍情報機關的老特工，之前曾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同時兼任政 

府(格伯烏)和軍方(格魯烏)駐華沙情報站的負賁人，他在那喪組缴了幾支搞武 

裝破壞的小分隊，並策劃了對皮爾蘇茨基的暗殺行動。作為兩位波蘭同胞捷爾 

任斯基尤其是溫什利赫特的門徒，洛加諾夫斯基接着又在奥地利扮演了類似的角 

色，然後才被安排到莫斯科的外交人民委員部。蘇聯駐華沙的一位外交官記得 

他「這個人有着堅強的意志 ' 俄一般的耐力和動物般的野猥」。Besedovskii,^ 

putiakhkterimodoru, 92-3； Sever and Kolpakidi, Spetsnaz GRU.斯大林知道洛加諾夫 

斯基，是因為由溫什利赫特協調的在多個國家從事破壞和政變活動的小分隊與他 

自己有密切的關係。文件上洛加諾夫斯基的名字可能是指文件是他寫的，也有 

可能是提醒後缜要和他聯繫•

134 Sameu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39 (弓I 自 RGASP1, £ 74, op. 2, d. 39,1.6).

135 Anglo-Sovetskie otnosheniia, 100-4; DVP SSSR, X: 6-62.

136 Chernykh, SftnwZw〃必jnirtweMoi, 13. 1927年，莫斯科得到消息説，有幾十人在 

雅庫特煽動人們反對蘇維埃政權並預言説蘇維埃政權要垮台了。由於春帀連 

绵，道路泥淨，直到9月份才派去一隊警察，趕在陰謀分子發動「起義」而把他們 

抓了起來• Plekhanov, VChK-OGPU, 386 (TsA FSB, £ 2, op. 4, d. 20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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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PMvda, March 3, 1927,見於 Soc〃加IX: 170.

13$ bmtiia TsKKPSS, 1989, no. 8: 199-201 （A. G.戈爾布諾夫：1927年4 月 16 日）.有些 

來自農村方面的報吿認為農民在政治上的忠誠是堅定的。「我們不想要戰爭—— 

我椚援沒有從上次的戰爭中恢復過來——但我們無論如何不會放棄蘇維埃政 

權」，一份麥自烏里揚諾夫斯克的報吿説。萬一發生戰爭，這些農民保證，「我 

冃每個人痴會戰鬥到最後」。Penner, "Stalin and the kal'ianka,” 53 （引自 RGASPI,£ 

17, op. 32, d. 110,1. 10： July 20, 1927）.

139 Lenin, ColUcted Works, 30: 93-104 （1919 年 9―10 月）.

MO Vm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joseph Stalin, 222 （引自 RGASPI, L 558, op.4,<L 598, L5-8）.

141 Smith, A Road is

142 Smith, A Road is Made、28.

143 Wilbur and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y 733.

144 Smith, A Road is Made1 168.

145 Smith, A Road is Madet 171.

146斯大林非常重視國民黨軍隊。1926年11月，他把中國的革命運動比作1905年俄 

國的革命運動,但又説「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 

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 

反革命；」° 曲如讼,VII： 357-8,363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頁）.

[47 VKP （b）, Komintem i national no-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 1:64.

148 VKP （b）, komintem i national'no-revoU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 I： 494.

149 Michael Weiner, -Comintern in East Asia, 1919-39,"見於McDermott and Agnew, 

158-190（第164頁，未註明出處）.

150 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248-50.

151 Liu,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m China、chap. 2.

152 ^,Staging the World, 195 （引用了陳獨秀 1904 年寫的話）.

153 Evans and Block, Leon Trotsky on China, 113-5.

154 Pravda, May 25, 1925; RGASPI, f. 558, op. 1, d. 2714,1. 17,轉載於Socbinmiia, 848

VJI: 133-52（但沒有「仿照國民黨的模式」這一句）.在中國,斯大林被視為左派, 

即便他看起來不那麼左的時候也是o 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 

86-9，129; Kara-Murza, Strategiia i taktika Kominterna v natsionallno-koloniarnoi 

xwliutsii、112.

155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44-5.
-' i -

156 Kartunova, tfKitaiskii vopros»n; Kartunova, uNovyi vzgliad na razryv s Chan Kaishi..."； 

Peskova. MStanovleniie diplomaticheskikh otnoshenii mezhdu Sovetskoi Rossiiei i Kitaem"; 

Peskova, uDiplomacicheskie otnosheniia mezhdu SSSR."

157 VKP （b）» Komintem^ i natsionaVno-revol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l I： 549-53; Pantsov;

Tainaia istoriia^ 126; 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84-5.

158 Slavinskii, Sovetskii soiuz i Kitai、101, 引自 lizian Chzhun-chzhen【蔣介石Sovetskii 

Soiuz v A；”, 26 （1924 年 3 月 14 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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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ASP1, £ 17, op. 3, d. 561,1. 1.

RGASPI, £ 17, op. 162, d. 3.1. 55 (1926 年4 月 29 日).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55-60; 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01-23.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73 (引自 Trotsky archives： aVbprosy nasbei politiki v 

otnoshenii Kitaia I laponii").伏羅希洛夫也是該委員會的成員°

VKP (b). Komintem i natsionaVno-revoliutsionoe dvizhenie v Kitaet II: 36-40; Pantsov, 

Tainaia istonia^ 163 (弓I 自 RGASPI, £ 495, op. 11 d. 73,1. 15： Zinoviev to Hu, February 

8, 1926, and £ 514, op, 1, d. 233, L 33); 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11-2.

Isaacs,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62, 351-2, nl2.

IzuGtiiay April 8> 1927； Wilbur and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8-9.

Slavinskii, Sovetskii soiuz i fGtai, 131-3; Kapitsa, 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177-81;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1 42-60.

Wilbur,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08.

Paul R. Gregory; Hsiao-ting Lin, Lisa Nguyen, "Chiang Chooses His Enemies," Hoover 

Digest. 2010, no. 2; RGASPI, £ 17, op. 2, d, 279,1. 1-7. 10, 12, d. 280, L 2-17» d.281,1. 

1-17, d. 282,1.94-154 (季諾维也夫的提纲),d. 283,1. 259-60, d. 284 (經修改和刷 

減後公佈的全會記錄，4月15日的記錄被刪掉了), 1. 22-30 (附有季諾維也夫提綱 

的會議記緑);Golubev, 'Esli mir obrushitsia na nashu Rapubliku；49 (弓］自 IsDOOSO, £ 

4, op. 5,d. 448, L 20).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15 (引自托洛茨基檔案 » 1927年4 月 18 日的信件). 

Slavinskii, Sovetskii soiuz i JGtai9 155-6.
Deutscher,尸叫加f血327.「早在1926年初，我們與政治局目前的領導核心 

在中國問題上就有了最初的分歧」，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底寫 

道。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認為中共應該與國民黨決裂的提議在1926年7月的 

全會上得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證實° Pantsov, Tainaia istorih, 162 (RGASPI, f. 495i 

op. 166, (L 189, 1. 2; Ob"edminennyi plenum UK i TsKK VKP (b), 14-23 iiulia 1926g. 

Vyp. 1,1.15,乃).

Brandc,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90.

Vygodskii, VneshniaiapolitikaSSSRt 292, 145 (引自 December4, 1962).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33M; (RGASPI, £ 17, op. 162, d, 5J 35). 

Gorodetsky, Precarious 7rucef 221-31; Fischer,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500-10; Fischer, 

Russias Roadfrom Peace to War, 169.

Khinchuk, Kistorii anglo-sovietskikh otnoshenii, 46; Izvestiia^ May 18, 1927 (米高揚).

Lubianka: Stalin i VChK- 0 GPU-NKVD^ 131.

1928 年3 月再次拒绝 了蘇聯的建議。Slavinsky,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 

Fel'shtinski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II: 57-9; Volkogonov, Trotiky, 287. 

VKP (b), Komintem i natsionallno-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Kitael Il/ii： 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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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Bol'beik»May 31,1927,見於 Sachineniia、DC 311-2.

|81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36-7-

182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與八十多名支持者一起向中央遞交了一份長篇文件一 

按照最初簽名的人數，它被稱為〈八十四人聲明〉（這個數字後來増加到三百 

多）——要求召開一次秘密的中央會議，討論中國革命運動失敗的問題。它擅歷 

敷了斯大林在國內農民政策、工業化、就業、工資、住房等方面的失敗•縛 

之，這是一份竭力反對新經濟政策並主張革命的左派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84 J 見於 TYotsky,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II: 224-39.

183 Gotodets原 Precarious Truce）;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al, 222. Hendetson and 

Dovgalevsky, "Anglo-Soviet Relations."直到1929年秋天，雙方的關係才得以恢復。

184自從1921年恢復貿易關係以來，莫斯科向倫敦出售了價值7,000萬英鎊的貨物， 

同時也購買了2,430萬英鎊的貨物一棉花、羊毛、機械設備、橡膠和工具. 

Vdikanova, Popular Pereeptions, 54 （引自 Foreign Office 371,1927, vol. 12595:191,193; 

vol. 12593:161）.

185 Werth, “Rumeurs defaitistes et apocalyptiques"; Viola, "The Peasant Nightmare."另見 

Simonov,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the Land of Soviets；" 1355-6;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17.倫納德•夏皮羅推測，蘇聯領導層也許是真的搪心一 

事實就是如此 °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303-4.另見 Sontag, "Soviet Nz Scare*; 

Meyer, ,The Soviet W Scare of 1927"; W^Romano, "Permanent W Scare," 103-20.

186 Rjdrov, Angliia i SSSR, 4-5, 21-31,36.

187 Von Riekhoff； German- Polish Relations, 248-55.

188 E&n and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30M; Sochineniia, X: 31-3; Brandt, Stalin'] 

Failure in China, 133,

189 Wii, "A Review of the Wuhan Debade."

190 Wedinskii, "Organizm Stalina vpolne zdorovyi," 69.

191刑法典都是在共和國而不是全聯盟的層面上頒佈的。在1926年的俄舞斯社會主 

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刑法典中，一個人即便沒有實施犯罪，也會僅僅因為「和有

U '罪的環境有聯繫」或者因為|■過去的活動[而被作為「危險分子j判刑（第7條）. 

該法典還有一個特殊的條款（第58條），是針對反對蘇维埃政治秩序的罪行的， 

這種罪行被認為「最危險J ,因而要處以死刑。Goliakov,Sbomikdokumentovpo 

3由 ugplovnogp zakonodatel'nva SSSR, 220-3, 267-9, 293-7; Berman, Soviet Criminal 

Lw, 23-4; Lubianka：Stalini VChK-OGPU-NKVD,796-8, n61」天底下资有甚麼舉 

措、思想、行動，或者不行動，」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後來寫道，「是不可以 

用第 58 條予以嚴懲的• J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I： 60.

192 -Sovetskii Azef," Segodnya [Riga], May 9,1927.奧格伯烏之前已經決定取消以俄國 

流亡分子為目標的代號「托拉斯」的重大行動。波闌情報機關已總把它識破了：

.從「托拉斯」得到的情報和波闌人從其他渠道得到的情報不吻合。「托拉斯提

•；以時機不成熟為由，不斷拖延計劃中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起義時間，結果引起 

進二步的懷疑。遊戲基本已經玩完了。很多人都掉進了圈套，但秘密警察未能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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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庫捷波夫(Kutepov)將軍引誘回國一他是「全俄軍事聯盟」的首領。對 

軍官們來説，「全俄軍事聯盟」是很重要的流亡者组绩，同時也是蘇聯對外 

情報機關的主要目標。但雙面間謀、拉脫維亞人亞歷山大•烏佩尼努什 

(AlexanderUpcninysh，烏佩林茨(Upelints))------他也用過亞歷山大,奧佩爾普

特(Alexander Opperput)和愛德華•斯陶尼茨(Eduard Staunitz)的名字----等

人，未纓許可，就在1927年4月12日的夜要越過蘇聯邊境進入芬閑投降了，並 

在一份俄文的流亡者出版物上曝光了「托拉斯」計觎。他的曝光給人的印象是格 

伯烏無處不在，無所不知，已經滲透到所有的人和事中。不過，對於格伯烏來 

説，他的曝光很麻煩。庫提波夫趕到芬蘭，堅決要求奧佩爾普特一斯陶尼茨以 

及庫捷波夫的外甥女瑪麗亞•扎哈爾琴科一舒爾茨(Maria Zakharchenko. 

Shukz)潛回蘇聯，實施恐怖行動，以證明他們真心與格伯烏決裂。這些特工人 

員別無壤擇，為了證明自己的誠意，只好執行庫捷波夫的指示，但是後來在斯 

摩棱斯克附近，當他們試圖逃跑時，奧佩爾普特一斯陶尼茨被打死；扎哈琴科 

稍後也死了，可能是在交火中被打死的，也可能是自殺。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t 150.

193 Plekhanov, VChK-OGPU. 323-4. 19301 26 B，奥格伯烏特工在巴黎設法綁架 

了庫捷波夫。他因心臟病發作身亡 > 有可能是死在巴黎«也可能死在從馬賽駛 

往新俄羅斯(编註：18世纪末沙俄征服的黑海北岸地區)的蘇聯船隻「斯巴達克 

號」上。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9Naklia、1989, no. 49.

194 Arsen'ev, Podzhigateli voinyt 21-2; Dokumenty i materiafy po istorii sovetsk^polskikh 

otnosheniit V: 151-2; Zhukovskii, Polnomochnyi pTedstaviteV SSSR9 202—5; Shishkin, 

Stanovlenie vneshnei politiki postrevliutsionnoi Rossii i kapitalisticheskii mirt 283-91； 

Blackstock, Secret Road to World War Two, 136-61; Korbel,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217-20.波蘭法庭判處剌客鮑里斯•科韋爾達终身監禁，但是在1937年6月15 

日，波蘭政府赦免了他。

195 Shishkin, Stanovlenie vnahnd politiki postrevliutsionnoi RdjsU i kapitaUstichetkii mirf 289- 
90. Soviet protest: 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I: 220-1, 228-31.

196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t 133 (RGASPL f. 558, op. 11, d. 71,1.2-3)； 

Pravda, June 8.1927.另 見Shishkin, Stanovlaiie vneshneipolitikipostrevliutiionnoi Rosjii t 

kapitalisticheskii mu 283-91; 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I: 220-1, 228- 

31; Dokumenty i materiafy po istorii $ovet$ko-polskikh otnosheniif V: 151-2; Zhukovskii, 

PolnomochnyipredstavitelrSSSR^ 202-5； Blackstock, Secret Raad to World War Two, 136-61; 

Korbel,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est, 217-20.

197 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t 137-8 (APRF, £ 3, op. 58, d. 3,1. 113-U3ob.)t 

796, n60.

198 RGASPI, f. 558. op. 11, d. 767,1.35-6.

199加滋June 10,1927,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奧格伯扃為了加強自己的特工網絡， 

還在舊社會那些有頭有臉的人(沙皇時代上層社會的人和神職人員)中招募人手。 

Plekhanov, VChK-OGPUt 313.



班卜第十三章 1069

200 Plekhanov, VChK-OGPU 130 (引自 TsA FSB, £ 2, op. 5, d. 136,1.10; d. 36,1. 3),6月 

190，明仁斯基把〔夏季)要處決的犯人限制在一個相對較少的數量。Danilov, 

TraffdiUsovetskoiderevniA'. 24.明仁斯基承認(1927年7月19日)：I■在白俄羅斯' 

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幾乎沒有發現活躍的君主派集團。」 

Vinogradov, aZelenaia lampa," 5.

201 Lubt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35 (RGGASPI, f. 558, op. 11, d. 71,1.29),就 

在此時，斯大林接到秘密報吿説，破獲了英國人在列寧格勒的間諜網一有些 

特工人員是在芬蘭境內——據説該間諜網的目標是要弄清楚紅軍及其艦隊的作 

戟水平，包括化學武器的能力；大約有二十幾人被捕。Plekhanov, VChK-OGPU, 

1921-1928,285 (弓| 自 FjA FSB, £ 2, op. 5, d. 136,1.26-9).
202 Pravda, July 10, 1927.

203 Tepliakov, uNepronizaemye nedra, "194.

204 Zdanovich, Organy gpm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299 (弓 I 自 TsA FSB, £ 2, op. 5, d. 269,19).

205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74—5.另 MSimonov, aKrepit, oboronu scranam sovetov," 

157;以及 Solomon, Soviet CriminalJustice, 66-7.

206 Sevos^iamm "Sovmhenno sekretno"Nx 362-78,401-B, 411-83,484-584,855-906 (IsA FSB, £ 

2, op. 5, d. 385,1.256-361, 422-81； op. 4, d. 386,1.45-S4; op. 5. d. 394, L99-108; op. 6,(L 

394, L109—12). "Werth, "Rumeurs defaitistes et apocalypaques"; Viola, "The Peasant Nightmare."

207 1929年8月，費希爾和契切林一起在德國的威斯巴登度過了幾天時間。研”, 

Rusias Road from Peace to War. 172；關於戰爭恐慌的整體情形，參見165-79.契切林 

的副手李維諾夫打心底裏反對政治局的做法 o Sheinis, Maxim Litvinov, 194.「他們 

説我們反對派在利用戰爭威脅，」托洛茨基在1927年6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 

説，「是你們在利用戰爭威脅迫害反對派並準備摧毀反對派。」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t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II： 96.

208 Vd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47» 76—7; M. M. Kudiukhina, "Krasnaia arniiia i 'voennye 

trevogi' vtoroi poloviny 192Q-kh godov,"以及 A. V Baranov, a,Vbennaia trevoga* 1927 g. 

kak factor politischeskikh nascroenii v neposvskom obshchvestve (po material iuga 

Rossii), Rossiia i mir glazami druga druga: iz istorii vzaimovospriiatiia (Moscow: IRI RAN, 

2007), 153-74, 175-93.

209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25.

210 Lih, S勿/加初”成的〃 135.6月24日，斯大林讓托洛茨基來到中央監察委員 

會主席團(阿龍•索爾茨(Aaron Soles))前面；他們就法國革命問題進行了爭論！

2n Fel'shd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SSSR, III: 126-7.

212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88-9.

213 RGASPI f. 558, op. ll,d.767,1.35-9,45-8, 56-60; Gorlizki and Khlevniuk, "Stalin and 

his Circle," III: 243-67; Pravda, June 26, 1927.

214 Trotsky archives, T 965 (1927 年 6 月 28 日).

215 加siZDG 315-21.1934年1月16日，坡克羅夫斯基(生於1905年)因為反革

命煽動罪而被逮捕。他被判處到烏法流放三年。他後來在「大恐怖」中逃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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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39.

Lih, Stalins Learn to Molotov, 136-7.

Khlevniuk, Master of the House, 一 RGASPI, £ 558, op. 4, d. 767,1.5&-60.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113.

Lih,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138-9, 141-3.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r Machine, 40-1 (弓I 自 RGVA, £ 33987, op. 3, d. 250,1. 

60).據绝密的備忘錄記載，伏羅希洛夫在1927年對軍事改革的成就和軍隊的狀 

況是肯定的，但是對國防工業不滿意。Kudriashov, Krasnaia armiia, 161-71 (APRf^ f. 

3, op. 50, d. 257,1.98-119).

Ken, Mobilizatsionnoeplanirovanie, 21.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93.

Dyck, "German-Soviet Relations," 80(弓| 自德國外交部檔案，L337/L100554-60 ： 

馮•布羅克多夫一蘭曹的備忘錄，1927年7月24日).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96-7; Dyck, "German-Soviet Relations," 67 (?| 

自迪克森［Dirksen)備忘錄，1927 年9 月 19 日),83.另見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66-107;以及 Erickson, Soviet High Command \\9G2}, 144-63, 247-82. 

奧格伯烏向他報吿説，流亡的孟什維克黨人認為共產黨會因為他而垮台。實際 

上，流亡的孟什維克黨人正確地預測到托洛茨基和反對派會被鎮壓。Volkogonov, 

Trotsky, 293-4 (Arkhiv INO OGPU, d. 672, tom 1, 1. 196);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August 1,1927.
"Zametki na sovremennye tenmy," Pravda, July 28, 1929,見於 Sochineniia, IX: 322-61 (at 

322,327-30).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mtvo, 162 (弓 I 自 RGASP1, £ 17, op. 2, d. 317, vyp. 1,1.76, 

50, 81).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ntvo, 163 (未註明出處).

Pravda, July 25,1927.

Sochineniia, X: 3-59 (at 51).

Boersner, The Bolsheviks, 244-6.

RGASPI, £ 17, op. 162, d. 5,1.74-9,86-8 (1927年8月 17 日).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在 

離開中國時對某個外國人説，「在下一個中國將軍到莫斯科去並高喊『革命萬歲」 

的時候，最好馬上把他交給格伯烏。他們想要的只是步槍而已」。Strong, 

M物肛242.鮑羅廷還對老布爾什維克協會説，讓他感到後海的是對待蔣介石不 

夠堅決：「這是個致命的錯誤。由於我們的失誤，在佔領南京後錯過了淸算蔣介 

石的機會 0 J VKP (b), Komintem i natsional'no-rewliuttionnoe dvizhenie v IGtae, 11/ii： 926. 

Plekhanov, VChK-OGPU, 90.

Vat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 579-80.

Vad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I: 566, 573—4, 582. 9月 12 日，托洛茨基講自 

己的支持者葉利欽(Yeluin)去調查葉努基澤在1917年4至10月的時候屬於哪個黨 

派：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SSSR, IV: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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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it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I: 586.

jjj Vatl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uro^ II: 593-6.

2)9 Vid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I: 597. (RGASPI, £ 17» op. 3, d. 705).

240 RGASPI, £ 17, op. 3, d. 650, Ll-2.

}41 Wdin, Stenogrammy zasedanii Politbiuro^ I: 579-80, 595.

242他椚問完之後，斯大林也提了一個問題：在美國1,800萬至1,900萬產業工人 

中 » 為甚麼加入工會的只有350萬，勞聯產聯為甚麼不支持承認蘇聯？「美國的 

工人階級，」有一個人回答説，「對於國際事務不感興趣。」加成,September 15, 

1927; Sochineniia, X: 92-148； Na prieme, 25.

243 Serge and Trotsky, Lift and Death, 148; Pravda, September 29 and October 1,1927;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35-6.國家繼到機托拉斯主席姆拉奇 

科夫斯基(Mrachkovsky)，連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列昂尼德•謝列布里亞科夫 

一起——他們是集體負責的一被立即開除黨籍。

244 Zdanovich, Organy gpsudasrtvennoi bezopasnosti, 289-93,382-3.

245 Fei 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V: 189; Zdanovich, Organy 

gp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20 (引自 TsA FSB, delo R-8209,1. 69; £ 2, op. 5,(1,98,1. 

43,98).早在1927年8月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托洛茨基 

就承产「軍隊的一些工作人員因為受到潛在的戰爭威脅的影響，近來交換了意 

見'談到我們武裝力量的情況……在這些同志中，我要提到的有穆拉洛夫同志 

(陸海軍督察)'普特纳同志和普里馬科夫同志(都是軍長)，他們都因為持反對 

派觀點而被解除了職務,還有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和巴卡也夫同志J。他們形成 

了一份文件'談到了對於國防、對於提高軍隊的革命精神和戰鬥精神來説的必要 

措施；托洛茨基本來是打算把這份文件交給政府首腦李可夫在政治局討論的。 

這是指控托洛茨基準備發動軍事政變的依據，而這個罪名是托洛茨基已總預見到 

了的。Fcl 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V: 44.

246明仁斯基在1927年10月的全會上作了發言。他對他們説，9月底，奧格伯烏建 

捕了五名準備發動軍事政變的參與者：有兩人是中級指揮官，其他的最近已經復 

員•他説他們是在地下印刷所行動中被發現的。實際上，他們最初是在印刷所 

事件之前被發現的，但直到該事件發生後才受到關注。斯大林的代理人、中央 

監察委員雅羅斯拉夫斯基指示明仁斯基，那些抓起來的人不用審問；有軍事政變 

的計劃就夠了，不需要詳細情況，不要把問題複雜化。Zdanovich,。期即 

fpi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21 (引自 似 FSB.E 2, op. 5, d, 54,1.88,9M).

247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57-8; Sochineniia, X: 187.

248 Volkogonov,万g机 291-3(引自RGASPL£505,opJ.d.65Jl-35),把托洛茨基開 

除出共產國際的動議是由約翰・墨菲(JohnMurphy)提岀來的，他自己也很快退 

黨了 : Murphy, New Horizons, 274-7.

249 Pravda9 September 23 and October 25» 1927.

250 K la. Bliukher v Kitae.

251 Pantsov,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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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4年，俄國已經佔到全球跨境借款的11%，絕對數額僅次於美國，而由於 

美國借出的數量也很大，所以俄國就成了全球唯一的最大淨借入國•Qrnmn 

and Bovykin, International Banking, 13.

Daflin,%tM£5帅《＜好,324 (引文來自第36頁，係轉引1927年4月11日(紐約畤勒) 

Rakovskii, Knia£Mttttmikh.拉柯夫斯基撰文向美國讀者簡要介紹了蘇聯在外交政 

策上的習慣做法："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向阳源4(归电 4/4 (July 1926)： 

574-84.
to/w, August 11, 1927.駐意大利大使加米涅夫也在宣言上簽了名，但墨索里尼 

和意大利政府並未理會。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273-80.

Le Matin, September 13, 1927.

Pravda, September 16, 1927 (李維諾夫);Izvatiia, September 16,1927; "Novaiaugrou 

franko-sovetskomu soglasheniiu,"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ional, October7, 1927:7-^, 

Senn, "The Rakovski Affair"; Carley; "Episodes from the Eady Cold War."儘管蘇联人開 

出了更高的價碼並減少了要求得到的貸款數額，结果還是沒有成功。De眄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II： 248-54.

Conte, Christian Rakovski, 196-204.

Naville, Trotsky Vivant.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a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V: 219-24.

Nazarov, Stalin i bar ba za lidentvo, 164-5 (RGASPI, £ 17, op. 2, d. 321,1.4-5).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poppozitsiia v SSSR, IV: 2231 230-1; Miliukov, 

VospominaniiaW:. 19-20.
uIrotskistskaia oppozitssiia prezhde i leper*," Pravda, November 2, 1927,見於Sochintni& 

X: 172-205 (at 172-6).

Pravda, November 2, 1927,見於**Irotskistskaia oppozitsita prezhde i ceper,"Sochintniit, 

X: 172-205; Stalin, Oboppozittii, 723.後來出版的《斯大林全集》删掉了直接引自询 

獨的內容。Carr, Intemgnum, 267.

Fd'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poppozitsiia v SSSR, IV: 230-1; Kun, Bukharin, 208-9

(未註明出處).

KPSS v rezoliutsiiakh [1984], IV: 210-49.

Voprosy rorgovli, 1927, no. 1: 63.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41.

Stalin, Beseda $ inostrannymi rabochimi delegatsiaiami, 44—8; Pravda, November 13 and 

November 15,1927»轉載於Soehinfniia, X: 206-38 (at 237).在斯大林辦公室的日話中在 

有關於此次會議的記載，這顯然是因為代表團人數太多，無法在他的辦公室接待・ 

Daniels,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314 (引自 Inprecor, November 3,1927).

Fef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ta v SSSR, IV: 254~6.(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和 

中央委員會的信 1 1927 年 11 月 9 日)；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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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雷聲大，雨點小」，一名支持政權的外國記者用農民的俗靛輕蔑地寫道。

Dreamt Revolution, 205.雷斯維克明白厚種堂吉訶德式的行動给了斯大林 

加強鉞壓的藉口（207-208頁）。反對派採取的最聰明的行動，是斯米爾加 ' 普列 

奥布拉任斯基等人在從前的巴黎大飯店的陽台上，對朝着紅場方向通行的人們大 

要疾呼，因為那楝三層建築的位置較好，處於克里姆林宮對面的書手街和特维爾 

大街的轉角處，而斯米爾加在那變有一套房子。斯米爾加在1917年曾率領波羅 

的海艦隊駛入涅瓦河支援十月政變，而此時他和他的葡手們展開了列寧'托洛茨 

基、季諾維也夫三人的肖像，還有一幅標語——「執行列寧的「揑囑」」。證據闕 

示，有些遊行的人發岀了歡呼。但是，紅色普列斯尼亞區的區委書記坐着自己 

的小汽車和赤衛隊一起趕來了。那些赤衞隊員一邊向陽台上扔磚頭，一逓大噱 

「接那些猶太佬反對派」。與此同時，馬路對面六層的國家大饭店裹擁護政権的 

工作人員，開始朝斯米爾加的陽台扔土豆和冰塊。很快，15到20個軍校生和警 

校生破門而入»搶走標語，並搗毀了那個地方°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akaia 

oppomiiavSSSRN： 250-2 （穆拉洛夫、斯米爾加和加米涅夫寫的便條，1927年 

n月7日）,258~60（斯米爾加的信，1927年11月10日）.1920年代末，國家大飯 

店又恢復了飯店的功能；巴黎大飯店在19充年因為特維爾大街要拓寬而拆掉 

了 •在它的舊址附近，建了一座新的人民委員會大樓。有位歷史學家説反對派 

的幾個重要人物是在沃茲德維任卡街和莫霍瓦婭街轉角處的大樓陽台上發表演説 

的，那棟大樓可能是共產國際的總部或者是曾經的黨部，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 

會辭公的地方 °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73.

274 Vjlkogonov, Trotsky, 300-1.另見 Fd'shtinskii, Kommunistichakaia oppozitsiia vSSSR, IV: 

25a7（尼古拉耶夫给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信，1927年U月10日）.在 

列寧格勒冬宮附近也發生了相似的一幕。在那裏，季諾维也夫從窗口發表了簡短 

的演説»而列寧格勒反對派的其他成員則試圖干擾冬宮廣陽上官方的遊行隊伍。 

士兵和水兵騎着馬趕來，驅散了舉行反示威活動的人群。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 

席拉舍維奇和前列寧格勒格伯烏首腦巴卡也夫穿着撕掉領章的士兵大衣，大喊警 

察們應該感到害臊。至少有81人被捕。第二天的情況更亂，被捕的人更多。 

W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183（引自 TsGAIPD SPb, £ 16, op. 1, d. 8485,1.25&-9）； 

Trotskii. Moiazhizn'N： 280; Serge, Memoin ofa Revolutionary, 226~7.為防止失業工人的 

遊行隊伍與反對派的遊行隊伍匯合，所有參加遊行的方陣都要事先得到批准並接 

受監督。VHikanova,刎团加0而% 181-2（弓| 自RGAIPDSPb,£24,op.5,d.75,L 

69）,李可夫被派到列寧格勒參加此次週年纪念活動，在以前的塔夫利達宮，他在 

蘇维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慶祝會議上發表演説時，展開了一幅以V形曲绿顯示經 

洲復蘇的巨型圖表，1921年和1927年的低點都明顯超過1913年的水平。血《帅, 

October 19,1927; Rykov, Ten Yean of Soviet Rule.學校作業方法協會（Institute of School 

Work Methods）做過一個12萬人的大型社會學研究，搜集了 150萬份與革命十週 

年纪念活動有關的口 述材料。Kozlov and Semenova, MSotsiaologiiia detstva," 47-8.

275 Chenok, Sto^KaJr, 54.在人民委員會紀念革命十週年的展覽會上發現了反對派成 

員的肖像並很快把它們撤掉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馬特維•什基里亞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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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veiShkiryatov)讓人撤掉了那些肖像，但他還要想辦法把一尊由幾位象徵性 

的人物而不是由斯大林等同志抬着列寧棺材的雕塑弄走，所以他就爲信給斯大 

林，抱歉地請求他的干預(此事被列入政治局會談議程)。^r^irtonV, 20M.no. 

11: 16-7 (RGASPI, op. 11, d. 826, 1.1-2),轉載於Pikhoia and Zclenov, /. V. Suln： 

istoricheskaia ideologiia, I: 44—7.

276 Pravda, November 16, 1927.

277 Fel'shtinskii, Kommunisticheskaia oppozitsiia v SSSR, IV: 264

278 1925年瓦天，國家工作人員之外的克里姆林宮住戶全都必須在一個星期之內搬 

走；允許參觀的範圍也缩小了。更多關於布爾什維克進駐克里姆林宮的情況 ， 

參見 Rolf； Sovetskie massovyprazdniki, 149.

279 "Mariia Ioffe, Nachalo," Vremia i my, 1977, no. 20: 163-92 (at 178-82). Joffe, Ont Long 

Night.另見 Joffe, Back in Time. ,

280 Trotskii, Portety revoliuaionerov, 396—8;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81-2; Vblkogonov, 

Trotsky, 303.

281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74 (猛話出自米哈伊爾•雅康博維奇(Mikhail 

Yakuobovich] .他在監獄和勞改營待了24年，後來在哈薩克斯坦卡拉干達的一所 

殘疾人之家度過餘生).雅庫博維奇聲稱，在送葬的人群中見到了斯大林的妻子好 

佳•阿利鹿耶娃默默地走在棺材的後面，但這一説法現在不能得到證飢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74 (引自米哈伊爾•雅庫博维奇未出版的回憶緑).亞 

戈達和葉努基澤都在現場。在莫斯科黨组绩1927年開除的143名反對派中倖 

生82人，白領僱員41人，工人16人。Merridalc, Moscow Politia, 44. f反對派主要 

由知識分子構成，知識水平要髙於其他熊員，這種情況也造成了他們對後者產生 

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使團的團長I.吉爾斯(I. Girs)宫道，饰 

大林主義的立場的強大之處在於，它代表了黨內佔有數垃優勢的那部分人，即中 

等知識水平的人 ° J Shishkin, Vlast\politika, ekonomika, 149.

282 Fischer, Men and Politics、94;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83-4; Shishkin, Stanovknit 

vneshnei politiki postrevliutsionnoi Rossii i kapitalisticheskii mir, 282. N. R 柳金(N. P 

Ryutin)和A. M.列扎娃(A. M. Lezhava)代表莫斯科黨委也參加了葬禮•

283 Volkogonov, Trotsky, 27S, 303 (GARF, £ 5446, op. 2, d. 33,1. 19).

284 Pravda, November 25, 1927.

285 Moskovskie Bolsheviki, 106(引自 MPA, £ 63, op. 1, d. 153,1. 75; £ 3, op. 5, d, 2,1.200： 

Pravda, December 2, 1927).

286 AV/W VKP (b), I： 43-74.

287 XVsuezdVKP(b), II： 1596-8.

288 XVinezd VKP (b), I: 89-90; Sochineniia, X: 351.

289 Piatnadtsatyi snezd VKP (b), I: 291.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175.

290 XVs'ezdVKP(b),h 279-85.

291 XVs'ezd VKP(b), 1:411-21; Sochineniia, X: 354-71 (at 371).

292 XV t'ezd VKP (b), I： 623;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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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Putnadtsatyi s"ezd VKP (b).

用 Bulletin no. 30, supplement no, 1: 35-7. Medvedev, Ut History Judge,在一個後斯大林 852

奪代版本的會議記錄中公佈了遺囑：XVsnezdVKP(b), II: 1477-8.

a Dinilov, Tra^ediiasovttskoi derevni, I： 119-35 (IsA FSB, £ 2, op. 5, d. 386,1.1-3,15-45). 

當畤流傳着一個冷笑話：［■他們在説他們取消了字母FMJ，因為沒有肉(miaso)， 

立有黄油(maslo)，沒有做衣服的材料(manufkktura)，沒有肥皂(mylo)，所以在 

有理由僅僅因為米高場(Mikoyan)(蘇聯貿易部長)這一個姓而保留「M」。」另外 

有句俏皮話同樣充滿了苦澀的意味：「革命給工人的是報吿(dokhd)，给工作人 

員的是工資(oklad)，給工作人員妻子的是珠寶箱子(khd)，給殿民的是地獄 

(ad) , J Ivanova, Gulag v sisteme totalitamogo gasudarstva, 30.

摘 Smst'ianov, "Sovmhenno jekretno,aV: 675.

J97 Mi£ Kitaisk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ia v kriticheskie dni," 106.

298 "Ii istorii kollektivizatsii 1928 god: poezdka Stalina v Sibir*," Izvatiia TsKKPSS, 1991, no.

7： 182-6.

299 X^s'tzdVKP (b), II： 1599.另見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 385—9.

畑 XVs'ezdVKPfb), II: 1599-1600.

301 XVs^alVKP(b), II： 1398-1400.
如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奧爾忠尼啟則正式提出的一項大會決議要求開除乃個著 

名的反對派；決議獲得一致通過。处,“％；，仰,11： 1468~70.反對派被正式指 

控為產生了失敗主義的「思想方針」，這種思想方針「已使托洛茨基反對派在蘇聯 

內部變成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工具，在國外變成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輔助部 

劇。Pravda, December 20 and December 21, 1927 (譯註：《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 

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三分冊)，第417頁)；以位轨IV: 

1"4.代表大會後»約有1,500名黨員被開除黨籍，約有2,500名黨員簽署了宣佈 

放棄自己主張的書面聲明 ® Popov,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RS. U., II: 327; Conquest, 

The Gnat Terror, 11 (未註明出處).

303 Trotsky, My Lifi, 521.

3M中央委員中，從1917年到1923年 > 大俄羅斯人只佔49% ； 1934年，該比例逹 

54% 1而到了 1939年 , 大部分都是大俄羅斯人° Evan Mawsdley, uAn Elite within 

in Elite Policburo/Presidium Membership under Stalin, 1927-1953," 74.

305 Grigorov, Povoroty tud'by iproizvol, 507.托洛茨基［•勃朗施坦)認為，他和季諾维 

也夫以及加米涅夫的猶太人身份對於他們的失敗關係很大。Trotsky, 

Tieo. 224-5.

306 Pravda, December 18, 1927.

307 Mozokhin, VChK—OGPU, 24 (IsA FSB, £ 2, op. 5, por. 1,1.31).

308 Gerson, The Secret Police, 269.

309 Shreider, NKVD iznutri, 22.

310 Chemiavskii, "Samootvod," 67-70 (RGASPI, £ 17, op. 2, d. 335,1.4-8：供李可夫修改 

的速記記條的副本).另見Murin, uEshche raz ob otstavkakh I. Stalina,"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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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RGASPI, £17, op. 2» d. 335.1.3-7.另見 Chemiavskii, “Samootvod.”

312 KPSS v rezoliutsiiakh [1970], III: 247; Carr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Qwmrjt 

1:710.
313 Kvashonkin, Bolshevistskoe rukovodsMf, 357—61 (GARR £ R-5446, op. 55, i 1338,11-4)

314 Piatnadtsa^is*ezdVKP(b)t II： 1132.
315 XV^ezdVKPfb). II: 1454-68; Pravda, December 20, 1927.
316 Piamadt叫i JeIVKP(b),以a”1927gadaj: 6&Ml% 有學者斷言，即便是 

密切觀察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人-也不可能想到農村會首當其衝，成昌革命 

改造的對象。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230.

317 XVfczd VKP (b)t 1:63,66-7, II： 1419-22.
318生日那天，斯大林在他的辦公室召開了幾場會議：NapriemeE工

319 Pravda^ December 18, 1927; Reswick, /。2皿 JZh/oZurfo% 2U9, 1926年11月 6 日， 

斯大林寫信給《列寧格勒真理報》，不讓發表他與戴維斯談話的俄文版。

320 Ivan E Tbvscukha, "Staling 載於 Gambarov,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XLI/iii: 107-10； 
Tovstukha, Iosif ViaarionovichStalin, 1929年斯大林生日那天»它略作擴充，發表在 

《真理報》上 0 另兒 Proktartkaia revoliutsiia, 1935, no. 6: 130;以及Ti&t" Smh 啣 

Revolutionary, 428.

第十四章西伯利亞之行

1 Sochineniia, XI: 170 (1952 年第一版);Viola, Against the Peasantry, 101.

2 Chuev, Tak govoril Kaganovich1 1.
3 Sochineniia, XI: 369-70.據辦公室日誌記載，1月17日，斯大林在辦公室接待了兩 

名來訪者，安季波夫(Antipov)和日本的後藤(Goto)，但也可能是斯大林辦公室 

的其他人憂待的，因為他不在。斯捷茨基被列為1928年1月28日接待的來客， 

而當時斯大林還在西伯利亞。Na primed 768,774 781.

4 Paul R. Gregory, “National Income,"見於 Davius,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u 

Policy [1990], 247.

5 Kindleberger, Wbrld in Depression, 46.
6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i:943 (表 7).

7 Koniukhov, KPSSvborK 66 (引自 RGASPI, £ 17 op.(沒有编號 L d. 95, L29・30).
8 Jasny, Socialist Agriculture, 223-7; Dohan, aThe Economic Origins of Soviet Autarky," 

605； Davies, Socialist Ofiemivet 419 (表 1);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ted 

Economy、698, 916-9, 1027 (表38),革命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收成的最高纪像是 

1925至1926年的7.680萬噸。

9 Davies, Socialist Offensive, 1-18.
10 "ogi vypolnemia ptrvogp piatiletnego plana,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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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es and Wheatcroft, Years of Hunger, 446; Davies, Socialist Offensive, 4,13. 1920 年代 

贏用的收成數據是估計值：統計人員要求參加抽樣的農民在收割前估計自己的收 

成，等級是從一到五，然後得到預計平均值的百分比 ) 再乘以革命前的平均 

值。最後，統計人員會把估計值提高一點，因為他們認為農民會為了逃稅而低 

拈產用。官方的數據有可能會高估收成。1929年，統計人員宣布，使用革命前 

平均值的做法無效，因此也就宣佈他們對1920年代收成的估計無效。Eugs 

aStatistical Falsifi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集S9化使得準確估計蘇聯的桎食產fi：成 

目可能，雖然那並不意味着報道的都是準確結果。

|2在斯大林去西伯利亞之前 > 無論是當局的政策還是把經濟理解為支持工業化—— 

作這稹理解的遠不只是斯大林派——都是和新經濟政策不相容的。Davisand 

Wheatcroftf "Further Thoughts," 798.有學者生動地寫道»「新經濟政鉞是建在沙滩 

上的房子J。但只是出於政權的反市場行為。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250.

IJ L A. Neretina, ttReorganizatsiia gosudarscvennoi promyshlennosti v 1921-25 godakh: 

prontsipy i tendentsii razvitiia J 見於 Davies, NEP. 75-87 (at 84).

14 Davies and Wheatcroft, uFurthcr Thoughts," 798; Dmitrenko, HChto takoe NEP?," 46.本 

意為幫助農民而採取的打擊私商和強行控制物價的做法，在破壞貨幣穩定的同 

時，實際上也以布爾什維克所不能理解的一種相互作用的方式把貿易條件變得對 853

農民不利了。要是讓市場去決定價格 > 對農民和整個宏觀經濟來説會更好。

Johnson and Temin, uIhe Macroeconomics of NEPn; Gregory and Mokhuri, MState Grain 

Purchases."

15 °V. V Kuibyshev i sotsialisdcheskaia industrializatsiia SSSR," Istoricheskii arkhiv, 1958, no. 

3：56.
16 轉引自 Bogushevskii, wKanun piatiletki/ 478.另見Kuromiya, Stalins Industrial 

Rmlutian, 7.

17 Carr, Interregnum, 20-2; Barsov, Balam stoimostnykh obmenov mezhdu gorodoml 23; Millar 

and Nove, "A Debate on Collectivization,w 57; S. G. Wheatcroft, "Agriculture/ 見於 

Davies, From Tsarism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1990], 79-103; Gregory, Russian 

National Income. 102-21. 194.對於農民惜售原因的調查結果，參見SwMikai 

narodnot khoziaistvo, 1928, no. 2: 146.

18 Dohan, **Sovict Foreign Trade in the NEP Economy," 343-5.在早先的 1925年糧食收 

睛危機中,當局曾經提髙糧食收購價格° Davies,SoE而£0伊加限3741.另見 

David Woodruff, "The Politburo on Gol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25*1926,"載於 Gregory and Naimark, Lost Politburo Transcript 199-223 

(at 206-8).

19 Harrison, "Prices in the Politburo, 1927,B 224-46.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期間，李可 

夫接見了產糧區的官員，要他們對糧食提價的問題提都不要提，這一態度在 

1927年12月24日的政治局決議中得到了明確的説明° Danilov^ Tmgediiasovetskoi 

derevni. I: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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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t I/i: 46,724-30.瓦季的生產率間意 

令人困惑。例如，有人對1927年的紡織工人做了研究並聲稱在5・6、7三福 

月，工人的平均生產率都提高了，而這段時間，有地的工人一般都放假回了息 

村 " Antropov, ^Sviaz* teksti'nykh rabochikh," 4-7.不過，即使平均生產率提高了， 

绝對產量還是下降了。

Sevosfianov, "Sovmhenno sekretno": Lubianka—Stalinu, VI: 58-60 (TsA FSB, f 2, op. 6,1 

575,1. 1-58).

同一時期的分析家們認為，商品短缺的原因在於沒有足夠的資金去購買進口的整 

工業原料(棉花 '布匹 '羊毛、皮革)。Dohan, "ForeignTrade," 223.在貿易部H， 

政權試圖通過合併和裁減人員來降低成本 ' 提高效率。Koniukhov,依KU”瓦 

95 (弓I 自 Molot, February 1, 1928), 131-2 (弓| 自 Izvestiia Sibkraikoma, 1928, no. 4:4-5)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a, I: 27, 108. ^XVIs'ezd VKP (b), 762-3,975-7; 

Velikanova, Popular Perceptions, 86-8.

Cleinow, NeueSibirien, 408.米高揚或許是高層中注意瞭解情況的主要官員。他在 

1927年12月初説：「我們相信糧食收購量的下滑是暫時的，而且近期就會出现上 

揚的趨勢。J Ekonomichakaiazhizn, December 3, 1927. 一個星期後»李可夫詔為形 

勢出現「危機」，但樂觀地強調»通過增加製造品的供應可以克服危機。

VKP(b), II： 85940.

Danilov, Kak lomali NEP, 1:9 (RGASPI, £ 17, op. 3, d. 662,1. 3).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36 (TsA FSB, £ 2, op. 6, d. 982,1. 99).從 1927年 

開始，動用第107條打擊私商的呼聲就特別一致。1927年10月29日，亞戈達宮 

信給政府首腦阿列克謝•李可夫，警吿説「為了讓市場馬上好轉，我們需要迅捶 

採取鎮壓措施」。他揖呈上一份關於「投機倒把分子」(私商)的政令草案，単借 

以政府的名義頒發。Danilov, Tragediiasovetskoiderevni, I: 100-1 (TsAFSB, £2,op.6, 

d. 567, Ll-5).奧格伯烏當時擁有在司法渠道之外對某些罪行進行調查和判决值 

至處決)的特權，比如奧格伯島人員在執行公務時犯下的罪行-以及造假和打家 

劫舍；另外，對於一些特殊案件，奧格伯烏也可以要求得到這樣的特植•但對於 

經濟案件通常不行 ° 參見 Nov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37.

Mozokhin and Gladkov, 加而，；257 (未註明出處).

"Iz istorii kollekcivizatsii 1928 god," no. 5： 193-5； Viola, V^trAgaimt the Peasantry, 32-4, 

45-7.
Egorova, "Khkbozagotovitd'naia kampaniia 1927—1928," 262 (PANO, E 2, op. 1. d. 

2571,1.310-1), 264-5.
Carr and Davi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44-6.關於布爾什維克對原民的 

市場行為的理解，參見Luim Sovetskaia derettia, 2V7.

Danilov, Ti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05-8 (at 107: TsA FSB, £ 2, op, 6, d. 53, L 32-49). 

Ugolovnyi Kodeks RSFSR [1926], 31； Ugolovnyi Kodeks RSFSR [1927], 178; Ug而叫i 

kodeskRSFSR[1929], 64-5.關於向採取強制措施的轉變，參見Manning, Fe的

and Fall of'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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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丽曲,January 8, 1928.

y Andreev, Vbspominaniia, 168-9 (日期為 1928年 1 月 27 日 的信).《真理報》(1927年 

12月24日)已經宣佈，中央官員要下到糧食主產區一安德烈•日丹諾夫到伏常 

加河流域，尼古拉•什維爾尼克到烏拉爾，阿納斯塔西•米高揚到北高加索»

“IneiiaTiKKPSS, 1991, no. 5： 193.有歷史學家聲稱，關於奧爾忠尼啟則生病的報 

道僅僅是斯大林要親自出馬的藉口。當然，斯大林本可以不需要找藉口就把自 

己派過去 ° Shishkin, "Poezdka I. V. Stalina v Sibir,," 44.

)6 latstiia TsKKPSS, 1991, no. 5： 193-5; Na prime, 779.
j7 Pavlova, "Poczdka Stalina v Sibir,," 133-55; Kosachev, "Nanakune kollekttvizatsii, 101-5; 

Chuev, Snu”處377.潘克拉托夫和中央組纖局機關工作人員亞歷山大.多加多夫 

道兩名特使已經到了新西伯利亞，並在1928年1月6日和1月9日會見了西伯利 

亞的後専層；1月10日，西伯利亞官方成立了一個三人特別小组'指導粮食收唬 

行動，帶有軍事色彩的總部就設在新西伯利亞市；三人小組的成員包括瑟爾采 

夫，西伯利亞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 ' 拉脫維亞人羅伯特.埃赫'以及西伯利 

亞負責貿易工作的人2茲洛賓伍14.21m11)3处4。,£47,0卩.5,41.68,1.197-9)。 

到1月底，全國各地的基層紛紛跟風，成立了加快糧食收購進展的三人小组。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trevni, I: 780, n55； Shishkin, "Poezdka I. V. Stalina v Sibir, 

196.9; Gushchin, Sibirskaia derevnia, 185; Egorova, -Khlebozagotovitelnaia kampaniia 

1927-1928," 262 (弓| 自 PANO, f. 2, op. 1, d. 217,1. 229)； Gushchin and Il'inykh, 

KLusovaiaborba, 172, 1928年1月12日，斯西伯利亞700名殲路系統的官員和工人 

開會討論了勞動紀律和加快糧食運輸的問題；為起到警示作用'有幾名領厚被開 

除• Hughes, Stalin, Siberia, 136.多加多夫很快就加入所謂的右派(1928-1929)'並 

在1931年被貶到外高加索。

33巴扎諾夫1922年加入组缴局，並曾代替瑪麗亞.格里亞澤爾(MariaGlyassa) ’ 

短暫擔任過政治局的技術秘書(1923年8月4924年5月)。1927年11月28日， 

他被任命為土庫曼斯坦黨的書記處事務管理局局長° 口歴/7733,叩.18,d. 

527,1.1-25 (巴扎諾夫的個人檔案).巴拉紹夫説巴扎諾夫當時是感求英國駐阿什 

哈巴徳的領事安排他越境逃跑的，他那已婚的情婦從莫斯科趕來'想一起逃 

走，但她在試圖越過邊境時被抓了。

39 Agabekov, OGPU, 132-8, 234; Bazhanov, Damnation of Stalin, 191.另見 Bortnevskh， 

•Oprichnina.” 1930年6月13日，阿加別科夫在派駐伊斯坦布爾期間叛逃；1937 

年熨，他在靠近法國與西班牙邊境的地方被發現並處死。

40 Brook-Shepherd,Storm Petrels, 19-84, 107-8 (無腳註). 1937年 1 月 12 日 > 巴扎諾夫 

给了波蘭情報機關一份情況簡介，在1939年蘇聯人佔領波闕東部(西白俄羅斯丿 

的時候，這份文件落到 了他們手更。Duraczynski and Sakharov, Sovetsko-Pol's^ 

etnoshenik 65-6 (RGANL £ 453, op. L d. 54,1.25-33).

{\ Stalin, tkr roteDiktatiir (Berlin: Aretz, 1931)» 2L

(2 Bazhanov, Damnation cfStalinf 105-6.

8 Kindleberger, World in Depression1 73-4; Malenbaum, World Whea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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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道也意味着要把國內的緊缺商品，比如棉布，賣到國外。Dohan,“SovietForeign 

Trade in the NEP Economy," 482-3; Dohan, "Foreign Trade," 223.

Rieber, "Stalin as Foreign Policy Maker: Avoiding Wir, 1927—1953," 141-2.
轉弓I 自 Danilov, "Vvedcnic,"見於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trevni, I: 25 （1927年6 

月）.另見 Ken and Rupasov, Politbiuro TsKVKP （b）, 484-5, 491, 497.

Zdanovich,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382 （引自 TsA FSB, d. PF 10289, l2,L 
393,395）.和在紅軍中服役的其他大多數前沙皇軍官不一様，普涅夫斯基（生於 

1874年）是在1928年自然死亡的。

RGASPI, £ 17, op. 163, d. 103 （1927年 1 月 3 日）.

Nazarov, Missiia Rustkoi emigratsii, I: 43—4.
有位蘇聯的流亡者根據道聽途説，把瑟爾采夫的努力説成是搭建波將金村莊働 

註：指用於營造虛假形象的建築或舉措），就好像這對於有奧格伯烏做耳目的所 

大林來説行得通似的 ° Avtorkhanov,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11-2.

扎科夫斯基是和瑟爾采夫同時被安排到新西伯利亞的。他取代了伊萬•帕夫直 

諾夫斯基（Ivan Pavlunovsky）的位置，後者不幸被調往南高加索，並在那裹成了一 

個叫做拉夫連季•貝利亞的青年政治野心家的盤中餐。

RGASPI, E 558, op. ll,d. 119,1.1-2.

蘇聯的計量單位是普特（1普特約等於36磅〔編註：約16千克〕）。斯大林要求把 

8,200萬普特中的6,000萬調往中心地區。

1928年1月9日，A.N.茲洛賓，西伯利亞負責桎食收購的三人小组中的第三個成 

員，向多加多夫匯報説，西伯利亞的收成屬於平均水平。據西伯利亞黨组绩的M. 

巴索維奇（M. Basovich）説，西伯利亞的人均收成是6.9普特，扃拉爾地區7.5,状 

爾加河中游地區12，伏爾加河下游地區13.3，烏克蘭13.9，北高加索14。Pavlova, 

“<01101501后丫与民八”134（未註明出處）.1913至1925年，西伯利亞的糧食解 

沒有岀口 ；它被運到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兩個工業區以及俄國的遠東地臥 

1926至1927年出口了34.5萬噸西伯利亞小麥，但是在1927至1928年只出口了 

5,700 噸 ° Gushchin, Siberiskaia dervenia, 108; Vnahniaia torgpvlia SSSR, 94,110.

Izvestiia TsK KPSSl 1991, no. 5： 196-9;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veni, 1:152-4 

（GANO, f 2, op. 4. d, 24, I.26-28ob）; Viola,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69-71; Z 

chetkuiu klassovuiu占同万/ 76 （瑟爾采夫1928年3月在西伯利亞黨的全會上的報吿）; 

Gushchin and Ifinykh, Klassovaia bor'ba. 172-3.

RGASPI, £ 558, op. 11, d. 121,1.6-7,47-9.

RGASPI, £ 558, op. 11, d. 121,1. 2.記錄斯大林視察過程（包括他説的話）的隨行助 

手康斯坦丁 ,謝爾蓋耶夫（生於1893年）列岀了下面這些小冊子：&屈而，而 

Slavgorodskogo okruga: matcrialy obsledovaniia sibiriskoi derevni （Novosibirsk, 1927）; 

Menshikovskii raion Barabinskogo okruga: material? obsledovaniia sibiriskoi dtrtvni 

（Novsibirsk, 1927）; Abakinskii raion Minusinskogo okruga: materialy obskdovaniia libinhi 

^^/（Novosibirsk, 1927）.謝爾蓋耶夫起初來自圖拉，從1925年1月到1928年6 

月一直擔任斯大林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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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st'ianov, "Sovershenno sekretno": Lubianka―Stalinu, VI: 58-60 (1$A FSB, £ 2, op. 6,d. 

575.1,1-58).

S RGASPI, £ 558, op. 11, d. 121,1.4-4ob., 9.

伊俄椚冒着風險發佈了一道指示，要求在所有粮食收購地區錠度富農，J瑟爾采夫 

後來吹啮説-「我們下達了地區委員會的指示，認為我們不能再耽擱了，雖総已 

寵知道斯大林同志在路上。」Demidov, "Khlebozagotoviternaia alcampaniia 1*)27/28 g. 

Ysibinkoiderevne," 126.在1928年1月初的一份給瑟爾采夫的電報中，斯大林把黨 

內能部提出的在西伯利亞用桎食換取製造品的要求輕蔑地稱為「通往恐慌的道 

ftj ° Za chetkuiu klassovuiu liniiu, 75-6.

61 kvatiia TsKKPSS, 1991, no. 5： 201-2; Viola, V(brAgainst the Peasantry, 74-5.在】月 19 

日(早晨)的同一封電報中，斯大林還命令把莫洛托夫派到中部黑土地區。那天 

的晚些時候(下午5：35)，斯大林又發了一封電報，這次是給莫洛托夫和柯秀蘭 

的«説困難或許較大，但也重申他預計會取得成功。應當指出，西伯利亞的穆 

食收購運動通常在9月才開始(西伯利亞的糧食收割開展得晚一點，從8月到9月 

初•另外，在1928年，由於從革命前開始就投入不足，全西伯利亞能用的糧倉 

只有四座，而且都不夠大，但是有幾座新的正在興建。LebokvJSostofaniei 

ptrspektivy razvitiia elevatornogo khoziaistva,0 34.

62 RGASPI, £ 558, op. 11, d. 121,1.11.

63 hxatiia HKKPSS, 1991, no. 5： 193-204 (199-201); Danilov, Trapdiia tovebkoi denvni, 

154-6: Viola,晩r&rinrt就Rmam71-4,1930年，查古明尼(生於1897年)因為 

病弱得到一筆退休金，但後來被選為一個集盟農莊的主席並繼纽工作，最後成了 

他家鄉藤拉托夫省某國營農場的負責人，並於1937年8月5日在那裏被捕。1938 

年5月他受到公審，1938年 11 月 28 日被處决。Gusakova,aV:rilvluchshuiuzhizn, 

naroda."

& *k istorii kollektivizatsii 1928 god»B no. 6: 212.另見 Sochimiia, XI: 3. 1928 年 1 至3 

月，北高加索有3,424人被定罪，其中有2,000多人是中農和貧農(據政施的統計 

數纖)0 Osklokov, Pobeda kolkhoznogo $troia9134.

65該決定是在1928年1月26日的一次「糧食工作三人小组」會議上做出的，斯大林 

參加 了那次會議。Papkov, Obyknovenyi terror, 33 (弓 I 自 GANO, f. P-20, op. 2)d. 176, 

1-92-3); Sovetskaia sibir\ January 29,1928; Sochineniia, XI: 4.

& RGASPI, £ 558, op. 11)d. 118> 1.1-74 (stenogramma zasedaniia Sibkraikoma or 20 

ianvaria 1928 g.).

67 1928年，全西伯利亞大概只有700名農學家，而且他們中多數都沒有接受過高等 

教育 ° Sibirskaia Sovetskaia entsiklopcdiia^ I： 17-8.

W kvatiia TsKKPSS, 1991, no. 6： 203-5; RGASPI, £ 558, op. 11, d. 118,L 23-6.

69 S欣丽加况VII： 122-29(1926年4月),286-7(1926年 11 月).

70 XVIpartiinaia konfmntsiia VKP(b), aprel* 1929293.布哈林在 1925年4月黨的第 

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説過，「集體農莊固然很有力量，但不是通往社會主義的康莊 

大迪J。XIVkonferetnisia RKP (b)t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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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Partiia i oppozitsiia," Pravda, November 24, 1927,轉載於 Sochinentia, X: 252-458 (it 259).

72 XV7 Moskovskaia gubemskaia konferentsiia VKP (b), no. 10: 88; Stenograjischakii ot1btit 

492-520, 544-7.斯大林在1928年4月把鮑曼調進了黨的書記處。:1929年，世曼 

接手了莫洛托夫的工作，被提拔為莫斯科第一書記，接着又在1930年讓位於卡 

岡諾維奇。1931至1934年，鮑曼負責中亞局。

73 Izvestiia TsKKPSS, 1991, no. 5： 194-6.
74 Danilov,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172-92 (RGASPI, £ 82, op. 2,d. 137,1.1-55).
乃 當然，當時有傳言説總書記來了。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一個黨委書記寫信給斯 

大林，轉達了工人們的請求，請他到他們的工廠講話。對此，斯大林回殺認， 

他「是以非官方身份來接受同志們的內部教誨的。在群眾大會上講話超岀了我得 

到的授權的範圍，屬於欺騙黨中央」。RGASPI, £ 558, op. 11, d. 119,1.1045.

76 Donald Ireadgold,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155-83.

77 Ascher, RA. Stolypin, 323.

78斯托雷平從西伯利亞回去後，私下耍寫信對尼古拉二世説(1910年9月26田， 

「我的總體印象是感到非常欣慰」。但他也警吿説，「我們正在原先習慣於誰砧了 

土地就把它收作私產的地方建立村社……這一切以及其他的很多事情都是迫在 

眉睫的問題。否則就會在混亂中不知不覺地岀現一個龐大的、帶有粗野的民主 

色彩的地區，而它很快就會勒住歐俄的脖子J。"h perepiski P. A. Stolypins $ 

Nikolaem Romanovym," Krasnyi ark hi v, 1928, no. 5： 82-3.另見 Syromatnikov, 

""Reminiscences of Stolypin," 86;以及 Pokrovsky, BrufHistory of Russia, II: 291.在西伯 

利亞，過去有土地的「自由」保有權，憑藉這種「自由」保有權，農民只要到那裏 

耕種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各地的耕地全都開始被佔用，向土地的「平等虚有 

權的過渡，對土地的分配和重新分配一也就是説村社一就開始出現了。搶樣 

的過渡往往並不是突如其來或一蹴而就的。而且它只是發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區 

(大多是在離歐俄較近的托博爾斯克省)，但這對於斯托雷平來説，可是個不好的 

跡象，因為他當時想得比較遠，認為會有更多的人移民去那喪。Sold”。“ 

“Izmeneniia form obshchinnogo zemlepol'zovaniiia," 36; Kocharovsky, "Aleksandr 

Arkadievich Kaufinan," VIII: 550.在土地和移民部部長克里沃舍因的陪同下，斯托 

雷平視察了西伯利亞，想看看是不是所有的耕地真的都有人定居。1910年的馱 

收的確讓很多移民又回到了歐俄。Robinson, Rural Russia, 250-1; Pavlovsky, 

Agricultural Russia, 177-S; Treadgold, Great Siberian Miration, 34.

79 Ascher, R A. Stolypin, 325; Treadgold,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182-3.

80 Poezdka v Sibir' i povol,zhe, 114, 117; Antsiferov, Russian Agriculture, 340-3; "Zemel'nye 

poriadki za uralom," I: 537.在西伯利亞, 土地屬於國家 ' 皇室或哥薩克所有，但農 

民認為自己根據用益權(如万〃勿加"曲做了登記的土地就相彷於財產。鹿民寶 

得土地事實上就是他們的，但他們需要對土地進行測尾和登記，才能夠合法地再 

次出售，特別是在有些地方，最初的移民申領的土地太多，自己耕種不了，想把 

它們租給■後來的移民。Treadgold,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182-3; Poezdka v Sibir i 

的血动4 55H, 64-5.1917年，臨時政府把「內閣土地」(屬於皇室所有)移交給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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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再由地方官員分配財政部下撥的土地。Brike, "Ekonomicheskieprotsessy." 

13-4.； Zhidkov, "Krcst'ianc Akaia ot fevralia k Oktiabriu," vyp. 2:92-110.

fl \bshchinin, Na jibirskom prostore, 47-8.

jj被止到1927年1月，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有95%的耕地，的6.3個 

英畝（233億俄畝；編註：約2.55億公頃），是村社控制的；3.4%的耕地屬於個 

人的私有財產。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 214; Ihomiley,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Rural Communist Party [Basingstoke],10.相比之下，在白俄羅斯蘇维埃社會主 

泰共和國，1917年之前的合併農莊有很大比例留了下來。Pershin,U風風吻, 

umltforzovanie Rossii, 46-7.

jj Danilov, Rural Russia, 160;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246.

从 Dinilov, Rural Russia, 169.

85館為斯大林可能視察過村莊的看法源自這樣一句話，那是缠過合併和铜軻的西伯 

利亞講話的速記記錄中的一句：「我在你們擾區各地走了一趟。」（&加力加以XI： 

2）（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頁）但這並不能證明他參觀了任何村子。 

阿夫托爾漢諾夫憑藉（索羅金〔Sorokin〕的）道聽途説就認為斯大林和農民交談週 

T • Avtorkhanov,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12.

86例如，摩西•盧因就説斯大林是想尋找辦法解決自己引起的危機，並沒有強制 

隹行一種有預謀的、帶有意識形態意圖的集體化計劃：Lewin, Russian Pauantt, 

107-16,296-302.與此類似，卡爾和戴維斯寫道：「從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這一畤期 

的言論來看，他們不像是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左轉，更不是認為農民的大規模集體 

化是為期不久就可以行得通的政策，倒像是在棘手的難題面前猶猶豫豫'不知措 

柩，但仍然希望能夠想辦法對付過去° J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Ui: 85.許多重要的文件盧因、卡爾和戴維斯當時都看不到；要是看到， 

不知道另外那些文件是否會讓他們改變自己的觀點，如果是，會朝着甚麼方向。

87 bviiuckenkov, KrtsHanskii 历M 158 （引自 RGASPI, £ 325, op. 1, d. 67,1.5： March 1920）. 

18 Danilov, Sovetskoe krat'ianstvo, 233.

粉毎140戶農民中，擁有1名黨員的只有不到1户。历曲成:風版包192&iw.23 

（255）： at 9; Rigby, Communist Party Mmbmhip, 418.就像有學者寫的 »「不管黨是想 

控制還是想拉攏農民 > 人手和聯絡點對於該任務來説都嚴重不足」。Qrr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188.關於農村赋員的數量，另見 

Ihomiley,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Rural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11-7,200-4.

50 kvatiia Sibkraikoma VKP （h）. 1928, no, 7-8: 1-2,

51 Pc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306-7.

52例如，卡爾就錯誤地認為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是「膚淺的」。Carr, Kw加 

Solution. 163.

93從《真理報》以〈托洛茨基分子顚獲共產國際的活動〉為題刊登的奧格伯烏被獲的 

信件就可以看岀這個時間（1月15日）。

W Fefshtinskii, Razgovory s助炭从而y5i, 14 （弓|自娜塔莉亞,謝多娃1960年2月29日的 

信件：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msterdam, papers of Sara Jacobs-We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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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Scheffer, Sieben Jahre Sowjetumon, 158-61.

96 &咯爲及劫“皿加。狐W155.當時在場的還有阿道夫・越飛的寡妻和阿布拉姆・ 

別連基的一個姊妹(別爾塔〔Bmha〕)。關於別連基，參見貝利亞1940年9月6日 

給斯大林的便條：http://staIin.memo.ru/spravki/13-038.HTM .

97 Irotsky» My Ufe% 539-50; Deutsche^ Prophet Unarmed、391-4.

856 98 Irooky, My Lifi^ 539-42; Serge and Irotskyi Life and Death 155-7; Patcnaude, Stalinx

Nemesis, 88-9; Vslkogonov, Trotsky, II: 92-5.

99 kvestiia TsKKPSS, 1991, no. 5： 201, n2.
100政治局多次商討過流放托洛茨基的問题»尼古拉•布哈林和阿列克謝•李可夫 

反對 > 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最贊成 > 其餘的同意。Volkogonov, Th的肛,308(引自 

APRF, E 45, op. 1)d. 19,20).
101 TiKKPSS, 1991, no. 5： 201.當被派往哈巴龍夫斯克的遠東計劃部門工作的 

伊瓦爾・斯米爾加在1927年6月9日到達雅羅斯拉夫爾車站時，他的吿別會變成 

了反對派的公開示威；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發表了演説。斯大林迅速採取行 

動，指責其行為違背了他們在1926年10月16日作出的不再參加派別活動的承 

諾。liucsky;蜘丄独 530-1-

102 Reswick,，。“皿&训血而％ 226-9.托洛茨基被驅逐的那天 , 雷瑟克得到了蘇聯方 

面安俳的專訪機會；雷瑟克是唯一根據自己親眼所見進行報道的記者，所以在這 

一年，他憑藉出色的工作獲得了美聯社的獎項。

103 Deutscher, Prophet Unarmedy 394.
104經過不斷的抗議，托洛茨基一家很快就搬到一處有四個房間的住所。

105 關於這一説法，參見 Baumont, Lafiiillite 厶 lapaix. I: 370,

106 Lerna MW脇*150.拉狄克很快就被換了地方 > 轉到了托木斯克。

107 Volkogonov, Trotsky, 280,弓| 自 RGASPL £ 326, op. l,d9 113, L 72: 1928年2月 27 日. 

對長期的流放生活感到绝望的拉狄克，很快開始寫信批評托洛茨基，想借此討好 

斯大林並乞求能给自己平反。

108 Pravda, January 31»1928; Koniukhov, KPSS v borbef 146-7.

109 Bezrukov, "Za chem Stalin priezhal na Altai?"; Bezrukov, Priezd L V Stalina na Altai; 

Dmitrieva, Barnaul v vospominaniiakh starozhilov, 97 (E I. Zakharov).趕雪權的是伊 

萬•謝爾戈萬采夫(Ivan Sergovancsev) ®

110 MIz iscorii kollekdvizatsii 1928 god/ no. 6:212-4; RGASPI, £ 558, op. 11, d, 118,1.78-84.

Ill Kavraiskii and Nusinov, Klassy iklassovaia 6or'他 78 (弓I 自 PAAK, £ 4, op. 2, d. 27,1.48).

112 RGASPL £ 558, op. 11,1119> 1.35.

113 "StalinvRubtsovsk*" KhkborodAltaic December 28, 1991 (L. A,涅丘纳耶夫(LA. 

Nechunaev )的回憶)；Popov, Rubtsovsk 1892-2000, 107-8.

114 血:漏1927, na 15-16： 90-9,100-16.作者格奧爾吉•薩法羅夫1・沃爾金)在 

1917年和列寧一起乘鉛封列車回到俄國，成了一名共青團的領導。Hugh 

Siberia, 88-96.

115 Sosnovskii, uChCtyrepisma izssylki,- 27.索斯諾夫斯基那年給在哈薩克斯坦的托洛 

http://staIin.memo.ru/spravki/13-0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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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基寫了三封信。（日期為1928年5月30日的第四封信寄到了瓦爾丁Bardin）） . 

隨後索斯諾夫斯基就被逮捕並關到車里雅賓斯克隔離起來。

[16 Hughes, Stalin, Siberia, 58.

117參見克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對左派反對派失敗原因的分析，Troddi,报Mm血 

revoUutsiiasegodnia [1990], 61 （從阿斯特拉罕寄給在阿爾馬一阿塔的托洛茨基的 

信，1928年8月6日）.

118 Isaev and Ugrovatov, Pravokhanitelnye organy Sibiri, 150-1; lq）liakov, "Nepronitsaemye 

nedra^ 262—4 （引自 GANO, £ 1204, op. 1, d. 4,1.57-8）; Tumshis and Papchinskii, 

1937, bolshaia chistka, 7-78 （at 23-4）.

119 Sochineniia, XI: 3-4.

120 Sochineniia, XI： 4.另見「加心,July 3, 1928,轉載於S%欣纫沏XI：105.那年晚些 

時候，他指責這樣的官員「不瞭解我們階級政策的原則，企圖這様來進行工 

作：在農村中不得罪任何人」。&^加州讪,XI： 235 （1928年10月19日在黨的莫

.斯科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 

13 頁）.

121 Za chetkuiu klassovuiu liniiu, 56 （1928年2月17日瑟爾采夫對黨的積極分子的講話）. 

「斯大林説得對，黨對於打倒富農的口號做好了準備。」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前季 

諾維也夫分子、左派奥・巴拉巴舍夫在當地的報紙上得出了結論，「對富農的施 

壓讓執政黨的普通黨員充滿幹勁，準備用老辦法打倒富農。」Any或血副沉 

January 28,1928.

122 Sovetskaia Sibir\ January 25,1928.1 月 22 日，西伯利亞總檢察長（I. D.庫諾夫（I.D. 

Kunov））在當地報刊上發表文章，試圖解釋第107條如何不僅可以逋用於販賣製 

造品的私商，而且還適用於拒絕出售糧食的農民在法律上具有正當性，自己把自 

己繞糊塗了 ° Sovetskaia Sibir1, January 22,1928.

123 Stepnoi pakhar\ February 8, 1928; Kavraiskii and Nusinov, Klassy i klassovaia horba, 82; 

Koniukhov, KPSS v borbe, 101.

124 Sovenkaia Sibir, January 27 and January 29,1928 （關於審判比斯克縣 14 名富農的報 

--道，他們的罪名是以倒賣為目的在鄰省大量收購糧食）.

125當局還沒收了78座磨坊和68座穀倉，並關掉了 1,500個皮革作坊。厶 

February 14 and February 29, 1928 （瑟爾采夫）;Z: chetkuiu klassovuiu liniiu, 251; 

Gushchin, Sibirskaiaderevnia, 186,190.到5月底，被逮捕的達到 L748人，其中有 

92%的人都被定了罪。在西伯利亞，許多「中」農和貧農也被按照第107條定了 

罪 " Egorova, "Khlebozagotovitel'naia kampaniia 1927-1928," 269 （弓I 自 PANO, £ 2, 

」op. 2, d. 217,1.744）.到1928年5月，西伯利亞約有8,000戶農民被當作富農打倒 

了 ° Istochnik, 2001, no. 1:64.

126 1928年，格伯烏在西伯利亞將36,674人列入監視名單。Ugrovatov, Krasnyi 

,banditizmvSibiri, 187.到1928年2月29日為止，西伯利亞格伯烏根據第58條（反 

革命罪）逮捕了 123人，其中有64人按照要求被移送檢察機關進行核實（被批准 

的只有20人）° lepliakov, uNepronitsaemyenedra: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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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Leonidov and Reikhsbaum, uRevoliutsonnaia zakonnosf i khlebozagocovski," 36-40.另 

見 Hughes, Stalin, Siberia1 211.

128 January 31» 1928:3.

129 Izvestiia Sibkmikoma VKP (b)t 1928, no. 13: 10.

130據説還有一個代表要求在春天降低粮食的收賄價。Pravda, March 2, 1928.

131 Altaitkaiapravdat December 8, 1988.

132 Gushchin, Sibir9skaiadmrnia. 188 (RGASPI, £ 17, op. 67, & 365J 9).關於瑟爾采夫，參 

見Hughes JPatrimonialism and the Stalinist System**; Hughes, Stalin, Siberia, 200-4,在政策 

方面»瑟爾采夫與右派是一致的，但是在與右派的鬥爭中,他是支持斯大林的。

133 Molctotov, Sibkraikomt 24.

134 IIISibirikaiapartiinaia kragvaia konffUrentsiia VKP (b). 33.

135 III Sibirskaia partiinaia kraevaia konfetmntsiia VKP (b)9 30-1, 43-4, 197； Hughes, Stalin, 

Siberia, 62.

136 1932年4月，扎科夫斯基被調到明斯克，成為白俄羅斯格伯烏的負責人，他還把 

自己在西伯利亞的大隊人馬帶到了那裏。

137 "Iz istorii kollektivizacsii 1928 god," no. 6: 214-5.

138 RGASPI, £ 55& op. ll,d. 119, L 97,112.

139 uh istorii koUekcivtzatsii 1928 godtw no. 7: 178-92.

857 140 Papkov, Obyknovenyi terror, 34-5 (弓I 自 Tscntr khraneniia il izuchenia dokumentov

noveishei istorii Krasnoiarskgo kraia, £ 42, op. 1, d. 435,1.2-2ob.; d. 438,1.1-8 (親歷 

者的回憶,採訪並記錄於 1953至 1954年〕),36 (引自 Kramoiarskiirabochiit February 

2,1928).

141 Ilmykh, Khronikikhkbnogofionta, 143 (弓I 自 GANO, £ P-2, op. 2, d. 217,1. 151), 158 

(引自 GANO, £ P-2, op. 2, d. 217.1.472).

142 "Iz istorii kollekuvizatsii 1928 god," no. 7: I乃一82.另 ^Pravda, February 10, 1928 (米 

高揚).

143 So沙加siaXI: 10-19•《真理報》(2月15日)上發表的一篇未署名文章重複了秘密 

通吿中的許多內容(「農村經濟已铿增強並且興旺起來了。最重要的是，富農已 

經增強並且興旺起來了」)。1928年2至5月，有1,434名共產歳官員受到處分(其 

中有278人被開除)，而這才剛剛開始。Ikonnikova and Ugrovarov, aStalinskaia 

repetistiia nastupleniia na krest'ianstvo,n 74—7-

144 Shanin, Awkward Class, 1-2,46-74; 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k, 239.

145 Izvestiia TsK VKP (b)9 1928, no. 12-13: 1; Istor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tkogo 

Soiuza, 544-5.僅派往烏克蘭一地的就多達 1 萬人。Koniukhov, KPSSvborbe. 118 

(引自 14fMMarch 28, 1928).

146 Sovetskaia Sibir, January 28, 1928. Barabashev, Ulsirku!skie zheleznodorzhnild o klhebe," 

47-8;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I: 118» 177.巴拉巴舍夫接者被調到伊爾廩茨 

克，然後又到了克里米亞，1937年在那裏被捕並處死。-Kakskladyvalas'zhi^O. 

V Rissa": www.oleg-riss.ru/files/Riss_partO 1 .doc.

http://www.oleg-riss.ru/files/Riss_pa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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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Senin, A 7. 2kg.

邯 Trotsky archive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106; Sotsialuticheskii 的% 

July 23, 1928: 15; XVII s'ezd VKP (b) [1934], 210;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i： 61; "Materialy fevral\ko-manovskogo plenumaTsKVKP (b) 1937 

gpda； 19 佈哈林/皮達可夫).另見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t 194-5; Lewin, Russian 

Peasants, 218-20; Cohen, Bukharin1 278,444, n31.

149只有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毫無保留地支持斯大林。李可夫後來承認他低估了危 

機的程度；莫洛托夫承認低估了危機持續的時間。Lewin,曲成眼惆217-9.

150 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22-4.

jjl Danilov, Kak lomali NEP, 1:29- 30.

152 Khlevniuk, Stalinskoepolitburo, 113 (编者按),另見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 > EA. 

Rees, "Stalin, the Politburo, and Rail Transport Policy," 104-33.

153 Mikoian, Tak bylo9 292.

154 Rosenfeldt, Knowledge and Powert 34.

155 Rosenfeldt, The "Speciar World. 1:468-74?

156 March 10,1928: L在3月16日北高加索黨的書記處會議上，安德烈耶夫指示 

'葉夫多基莫夫「按照《真理報》社論的精神和莫斯科對問題的提法」寫一篇當地的社 

論。Kislitsyn, Shakhtimkoedtlo, 30-1.政治局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 > 成員有莫洛托夫 

(被派往斯大林諾)、托姆斯基(被派往沙赫特)和雅羅斯拉夫斯基(被派往阿爾捷 

莫夫斯克)。雅羅斯拉夫斯基的講話非常偏激，結果斯大林為了不讓尚未進行的審 

判名聲掃地»不得不發電報制止他。Kukushkin, Rezhim lichnoi vlastiStalina, 96.

157該定居點原來叫「格魯舍夫卡」(當地河流的名字)，但為了紀念被暗殺的沙皇亞 

歷山大二世«更名為亞歷山德羅夫斯克一格魯舍夫斯基，這個名字一直沿用到 

1920年2月。1923年11月，沙赫特的1萬名工人——幾乎是全部的勞動力——舉 

行能工。他們解除了礦上衞兵的武裝，並向當地的格伯烏大樓進發，要求提高

，工資和遵守安全規範。士兵們朝人群開火，打死了幾名抗議者，驅散了其他 

，人。格伯烏封了礦井，逮捕了所有被認為是積極分子的人。尼古拉•克雷連柯 

1在11月4日到達那裏。當他要求遭到鞭打的工人站出來的畤候，沒有人上前，

他們或是因為害怕 > 或是因為不信任。Sotsialisticheskiivatnik, 1924, no. 1:7.

158 Zarkhiviv VUChK-GPU-NKVD-KGB, 1997, no, 1-2: at 321.

159葉夫多基莫夫的親信包括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MikhailFrinovsky)、福明、 

,埃南扎•格倫德曼(Elza Grundman) '尼古拉•尼古拉耶夫-笳伊德(Nikolai

' Nikolayev-Zhuid) ' V 庫爾斯基(V Kursky)等人。

160 Plekhanov, VChK-OGPU. 382-5; htochnik, 1995, no. 5,140-51 (APRF, f. 3, op. 61, d.

648,1.9-14).

161 Vbprosy istorii, 1995, no. 2:3-7.葉夫多基莫夫和斯大林的關係很近，這在秘密警察 

' 内部人人皆知。Orlov, Secret History, 28.

162 Plekhanov, VChK-OGPU, 130 (引自 M FSB RF £ 2, op. 5, d. 29,1.1).另見 Wheatao氏 

"Agency andIerror»M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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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葉夫多基莫夫在1930年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得到了表揚：XV7CM旳⑹, 

538紡Ordzhonikidze, Stat}““肘,】I： 230.第一次逮捕人——明顯是由於有工人吿 

發——是在1927年6月14日，而這件案子起初牽涉到六個人。格伯烏在處理案 

件時顯然遇到了麻煩，所以只好不斷請求正式延長最後期限，以便判斷是提起訴 

訟還是釋放被調查人員。直到1928年1月16日，案件的處理方式仍不明確。但 

是在1928年2月9日，奧格伯烏向李可夫通報了案情。到那時候，I■調查J已空進 

行了將近六個月 °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protsess, 822, nl （IsA FSB, £ 149447, l 

26, ch. 1,11.1 213-4, 608-9）1 n2.另見 Avwrkhanov,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2G- 

30 （引自與列茲尼科夫（Rezhnikov）的交談）；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69-94;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44-5;以及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a Planned 

Econony, I： 584-90.
164在北高加索剛剛上任的安德烈-安德烈耶夫接過了沙赫特案這個烫手的山芋 ， 

他寫信給斯大林（1928年2月27日），説葉夫多基莫夫會親自過來，直接匯報. 

Andreev, Vospominaniia, 209;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protsess, 1:72.

165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348-400 （RGASPI. f. 558, op. 11, d. 132, 1.3-18）； Na 

尸出個27.葉夫多基莫夫還把北高加索奧格伯烏經濟部的負責人、沙赫特案的始 

作俑者康斯坦丁 , L佐諾夫也帶去了莫斯科：GARF, E 3316, op. 2, d. 628,1.20.另 

M Starkov, "Pcrekhod k 'polidkc razgroma"," vyp. 2: 260-1; lu. A. Shchetinov, "Rezhim 

lichnoi vlasti Stalina,"見於 Kukushkin, Rahim lichnoi vlasti Stalina, 9-97 （at 68,弓| 自 

GARF，具體情況未作説明）.

166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protsess, 163-4, 177-81.

167克雷連柯出席了3月30日北高加索黨委的全發會議，葉夫多基莫夫在會上作了主 

報吿。克雷連柯説「專家問題大家應該都很清楚，沒有他們，我們是應付不了 

的J。安德烈耶夫回應説：「僅憑我們自己，我們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我們 

需要利用專家……我覺得在我們當中，在管理人員當中，內心喪存在對我們格 

伯烏機構的不信任，認為後者忙着發現犯罪行為，認為他們做得太過了等等。 

這樣的不信任是存在的。我覺得我們需要消除這種不信任。jMozokhinand 

Gladkov, Menzhinskii, 267-93.

168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51-2.

169 Mikhhutina, USSSR glazami pol'skikh diplomatov,r，58; Rosenbaum, Community of Fate, 248.
1701928年1月發佈了一條有關破壞活動的刑法規定（第58條第7款）的司法解釋，大 

意是起訴時不需要提供存在「反革命意圖J的證據。Solomon, Sovut CriminalJustice, 

858 139Mo.奧格伯烏在1927年的一則通吿就已認為，如果由於玩忽職守而等致火

災、塌方或爆炸，不管有沒有犯罪意圖，都等同於蓄意破壞。該通吿賦予了奧格 

伯烏在正常司法渠道之外進行審判的權力。Viktorov,&z則&力反也K 147.

171 Kuromiya, "The Shakhty Affair," 46-7 （弓 I 自 GARF, f. 1652, d. 49,1. 1-9 [no opis*]）.

172明仁斯基的腿疼得到了缓解，可他的聽力卻下降得厲吿，據説是由於動脈硬化引 

起的；醫生説他的心臓和主動脈有點肥大。Mozokhin and Gladkov, Menzhinskii, 

345-6（未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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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在亞戈達倒台的時候，葉夫多基莫夫1937年説了這様的話：「我問你，亞戈捶， 

你那時是我的上司，當時從你的方面提供了甚麼希助嗎？（亞戈建：「是在沙林 

特事件中嗎？你那時自己並不相信它。J）別給我説那些沒用的。」Voproyistorii, 

1995. no. 2: 6-7.

卩4 Lubi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148-52 （APRF, f. 3, op. 58, d. 328,1.20-5）.

175 Lubi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1 148-61; Krylenko, Ekonomichakaia kontr- 

孙必心沏.據説葉夫多基莫夫握有工程師與國外人員的I■被截獲的信件」，他樵聾 

稱那些信件中無傷大雅的內容實際上是密碼，但這些文件後來在審判時沒有提 

到。Avtorkhanov, Stal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28-29.早在 1927年,見風使舵的 

拉狄克也許是察覺到了政治風向，也許是出於信念，在批評背離政權工業化理動 

的腐敗的「右傾」官僚和工人時，就指名道姓地譴賣過資產階級專家。Graziosi, 

"Stalin's Antiworker Wiorkerism,” 252.
176 Rosenbaum, **Ihe German Involvement in theShakhtyTrial."李維諾夫曾建議單獨成 

立一個有威望的委員會，以確定德國人是否有罪，並在審訊時要保證有德國外交 

部的代表在場。並未成立這樣的特別委員會；3月13日，政治局沙赫特事件委員 

會增補了負責蘇德軍事關係的伏羅希洛夫。

177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 protsess, I: 164-5; ADAP, Serie B, VIII: 300-1; Dyck, V^imar 

Germa町andS。血tRussia, 129-30 （弓I 自德國外交部檔案，2860/D559468-70:蘭曹 

致施特雷澤曼，1928年3月6日，以及2860/D559755-6：蘭曹致施特雷澤曼， 

1928 年3 月 16 日）;Hilger and Meyer, Incompatible Allies, 217-8.

178 Akhtamzian, "Sovetsko-Germanskie ekonomicheskie otnosheniia," 53;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19-29.

179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pntsess, I： 163-4.

180 Torgovaia promyshlennaia gazeta, March 17, 1928: 1; Dyck, 0amiit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31 （引自5265/E319203-5：施特雷澤曼致蘭曹，關於和李維諾夫的 

談話）.

181 RGASPI, £ 558, op. 11, d. 824,1.54-64.

182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I: 218-9 （1928 年 3 月 19 日）.

183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I： 231-3, 239-41; Rosenbaum, Community of Fate, 254-5.對 

蘇聯煤礦工業中存在的混亂和管理不善的詳細描述，見於“ReportofStu犯James 

& Cooke, Inc. to VS.N.H.," chapter 1, p.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harles H. 

Stuart Collection, box 1. 1980年代末，蘇聯檢察機關以證據不足為由，宣佈對故意 

破壞或者為流亡的前礦主及外國情報機關效勞的指控無效。Mozokhin, VChK- 

OGPU, karaiushchii mech diktatury proletariat, 315.

184 Kislitsyn, Shakhtinskoedelo, I: 839, n48. 3月21日,政治局作岀决議,由格伯烏核實 

被捕和在押人員的「確切名單」。Lubianka: Stalin i VChK-OGPU-NKVD, 153-4 

（APRF, £ 3> op. 58, d. 328,1. 195）;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t 1:222-3.

185契切林寫信給斯大林（1928年3月12日），報吿説國外的反應很強烈，而且不僅 

是在德國。他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直接處理受到指控的德國公民，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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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拒她了。駐柏林的蘇聯使節克列斯廷斯基給斯大林寫了一封哀愁的長信（1928年 

3月16至17日），談到了對蘇徳關係的影響（「我們在朝若與徳國工業界，因而也 

與徳國政府，與徳闕公眾輿論陷入皴難而持久的衝突方向發展」）。KrasiTnikov, 

Shakhtinskiiprotsess, I: 203-4, 210-1, II: 856-61.

Rosenbaum, Community of Fate, 258-63.
Terpigorev, Vospominaniia gornogo inzhenera, 183; Starkov, "Perekhod k 'politike 

razgroma',"255_6（1928年3月15日警察機關的情络報吿）•

遺書還説：|■列事的事業會不會死去？」MozokhinandGIadkov,MszAin^ii,291-2 

（鲍里斯・瑟索耶夫（BorisSysoev） » 1928年6月9日）.烏克蘭政府首腦弗拉斯. 

丘巴爾把這份世杏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又把它分發給政治局°

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79.
SovMruk3sMp2M 28 （伏羅希洛夫致托姆斯基，】928年3月29日）; 

Kuromin $加加"城仙。1丽32.伏難希洛夫從內戰時期擔任南方戰媒軍 

事委員之及後來擔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92-924）関始就認識菜夫多基莫夫• 

關於李可夫和沙赫特事件，參見加"March 11, 1928;以及Reswick, /皿

丁髪;政治局已经有了-個常設的委員會，負責政治案件，但它 

仍;專門爲赫特事件的委員會，成員有李可夫.奧爾忠尼啟則、 

質J士我京夫和斯大林；負責蘇徳軍事合作的伏羅希洛夫也很快加入了 « 
然托夫・古步夫鬻山6,1928.在發表有關沙赫特事件的聲明時，古 

Jorgovo-promyshlennaugazeta, Marui w, / 、，… ，
比雪夫屬下的報纸語氣和缓了許多。Torgovo-prornyMcnnamg^ta. March 10and 

March 11,1928; Khavin, industrii, 79-81.

Torgovo-promyshlennaiagauta^ March 29. 1928.

Trotskii, Portrety revoliutsionerovi 228.
Stenografichakii otchapervoi LeningrM obL^tnoi konferenetsii VKP 曲 19.

KVai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28 （RGASPI, £ 74, op. 2, d. 45,1. *ob., 6-<50b.）. 

Pravda. April 19, 1928; Danilov. Kak hmali NEP. I: 417-37.另見 Bukharin, Izbrannye 

proizvetknit. 376.
Trudv SSSR, 61; Schwarz. Labor in the Soviet Union, 6-7.另見 Krahizhanovskii, De而f let 

khoziiastvennogp stroitelitva.
Merridalc, Moscow Politics, 18, calculating from Statisticheskii spravochnik goroda Moskvy i 

Moskovskoi gubemii （Moscow: MosgorkomsttC, 1927）； Davies, Economic Tranifann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84
Duranry, I Write as I PUase, 145-7.
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 104-5 （弓 I 自 GARF, £ 9474, op. 7» d. 259, 1. 110）, 141.

Chase, Workers, Society, and the Soviet State, 278-82; Chase, ^Workers' Control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235-6.
Graziosi, uStalin*s Antiworker Wbrkcrism," 228.
Kishcsyn, Shakhtinskoc ddot II: 94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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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Storella, Voice of the People, 244-5 (RGAE, f. 396, op, 6, d. 114,1.748-50).

旗 Kuromiya, "The Shakhty Affair," 51 (引自 GARF, f. 5459, op. 9, d. 354,1. 5);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 116.

j07 Kislitsyn, Shakhtinskoe delo, II: 940-2.

jq8 Sanukov, "Stalinist Terror in the Mari Republic."

209 Kuromiya, "Crisis of Proletarian Identity."

210 Izveitiia TsKKPSS, 1991, no. 5： 195-6 859

211烏克蘭1928年頭幾個月逮捕的1,017人當中，富農只有452人；同期在北高加索 

逮捕的2,661人中，富農有1,087人；烏拉爾逮捕的903人中，富農有272人。就 

連最初的被捕者數據中以「富農」為主的西伯利亞，按照官方標準劃分為中農的 

那些人，被逮捕的數量也開始上升了。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15 (弓 I 自 IsA FSB, £ 2, op. 6, d. 567,1.498-504).

212 Manning, "The Rise and Fai!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15 (引自 GARF, fond 

353s, op. 16s, d. 6, 16-7: February 23,1928).米高揚在之前2月12日的《真理報》上 

承認存在「不正常的現象」，要求把逮捕對象限制在真正的富農，而富農是指至 

少擁有36噸糧食(2,000普特)的農民，結果政治局在第二天就敦促官員們要嚴格 

遵守這些指導方針。

213 Shemelev, Bor'ba KPSS.另見 Brower, "The Smolensk Scandal and the End of NEP."

214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156-68.另見 Lutchenko, "Rukovodstvo KPSS fbrmirovaniem 

kadrov tekhnicheskoi intelligentsia," 29-42 (at 33,另見 RGASPI, £ 17, op. 2, d, 354,1. 

790);以及Gimpel'son, NEP, 254 (引自 Pravda, October3,1988).

215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203, 214-24.

216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 233-5.

217 KPSS v rezotiutsiiakh [8th ed.], IV: 84.

218 Lubi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158-61 (APRF, f. 3, op. 58, d. 329,1.32-7: 

1928年4月25日).

219 Lubianka： Stalin i VChK-GPU-OGPU-NKVD, 156-8 (APRF.f. 3, op. 58, d. 329,1.28-31).

220説到1928年4月，卡爾和戴維斯認為，「要是以為此時的大多數領導人，尤其是 

斯大林，贊成強制措施，或者已經決定放棄市場手段，支持採取直接行動的政 

策 > 那還為時過早」。但是從斯大林採取的所有行動來看，情況梏恰相反。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 65-6.

221 KPSS v rezoliutsiiakh [1984], IV: 315-6; 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the Extraordinaiy 

Measures'/1 13.

222就如布哈林後來在列寧格勒黨組織全會的報告中指出的：Bukharin, 

sotsializmuy 284.

223 Danilov, Kak lomali NEPf II: 6 (RGASPI, £ 74, op, 2, d. 38,1.30).

224坎貝爾在全世界都非常受歡迎，他兩次來到蘇聯，第一次是在1929年1月，當時 

他會見了斯大林 > 第二次是在1930年6月。他參觀了北高加索幾個大型的機械 

化農場。Campbell, Russia: Market or Me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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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462-5.
226 Pravda, April 18, 1928,旗載於Socbineniia, XI: 54 (at 46, 48).另見Fitzpatrick, "Hie 

Foreign Threat during the First Five Yiar Plan."
227 Zima, Chelovek i vlast' v SSSR, 77-8 (引自 GARF, f. 5446, op. 89, d. 11, 1.94-5: F. 

Cherepanov).

228 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22 (弓 | 自 RGASPI, fl 17, 

op. 165, d. 13,1. 5).

229 RGASP1, £ 17, op, 3, d. 683,1. 89.

230 Moskovskie BbA〃”闹 251 (弓I 自 Ob*edinennyiplenum MKi MKK VKP (b), 23-25 aprelia 

1928g.: daklady i rezoliuaii. Moscow, 1928, 34-5).

231 Danilov, Tragediia soveakoi demmi, I： 236 (RGASPI, £ 17, op. 3, d. 683,1.1-2), 261-2 (d. 
684,1.18-20), 255-62.4月21日，政権用農業收入的累進稅取代了人頭税，它包 

括對髙收入徴收的「個人稅」和對最頂層的人或富農精英徵收的財富附加稅，此 

聚符合使用铿濟手段打擊富農的觀點° Atkinson, End of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329.1928年4月25日，前白衞軍軍官彼得•弗闕格爾因為患上了一種嚴重的肺 

結核病而在布魯塞爾突然去世，時年49歲。根據多人所説，他從來沒有得過這 

種病。家人認為他是被有蘇聯特工嫌疑的人毒死的，要麼是在家裏，要麼是該 

特工假裝成一名前傳令兵，此人在他去世前十天來看過他。Bolnn, Smert'i 

pogrebenie general-leitenanta barona Petra NikoLuvicha Vrangelia.

232 Ugrovatov, Informatsionnaia dtiatel,nost organov bezopasnosti, 82-4; Sovetskaia dervmia 

glazami VChK-OGPU-NKVD, II: 7-8, 21, 38, 46; Krasil'nikov, Shakhtinskii protsess, 1： 

242-83.
233 Plekhanov, VChK-OGPU, 1921-1928, 420-1 (弓I 自 TsA FSB, f. 66, op. 1, d. 187, 

L227ob).同一天，斯大林在共青團代表大會上説，「不，同志們，我們的階級敵 

人還存在。不僅存在，而且還在增長，企圖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發動J。他敦 

促他們「組邀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的批評」。Pravda. May 17,1928,見於&而"切沏, 

XI：66-77(at69)(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8頁).

234 Zz见成1, May 19,1928.在此期間已經有過一些審判：1925年，一些工程師和從前 

在外國人冶金廠工作的僱員受到審判並被判犯有間諜罪。加心,June 4-16,1925. 

1926年，頓巴斯煤礦約有50%的技術人員因生產事故而受到審判。Kuromiya, 

反，近ma加而”,143 (引自 GARF, £ 5459, op. 7, d. 2,1,139,150), 144-5.

235 Ivanovich, °Finliand$kie shpioni,0 193-7； Vozrozhdtnie, January 6, 1928; Pravda, January 

1,1928.

236 Markova, "Litso vraga," 79-99 (at 80-1).

237 Lyons, Assignment m Utopia, 42.

238 Bailes, Technology and Soaety, 90.

239有學者估計斯大林的目的是要煞一煞技術專家的威風，防止他們在政治上團结起 

來 » Bailes, ^Politics of Technology," 464.

240 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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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Reswick, I Dreamt Revolution, 247.

242 Hilger and Meyer, Incompatible Allies, 219-20.希爾格(Hilger)出席了 審判。巴什金 

曾在德國接受過教育。

243 Mozokhin, VChk—OGPU, 274-75(IsA FSB,£ ugolovnoe delo N-3738).蘇聯人擾在 

沙皇時代的檔案中發現了容克特許工廠中德國技術主管的名字，他在世界大戰中 

擔任過東綴德軍情報機關的負責人。之前的這段歷史，就像不可改變的物理特 

性一樣，被人當作他從事間諜活動的初步證據。

244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 125-6.

245 Tbrgovaia promyshlennaia gazeta, July 4, 1928.

246 Kuromiya, "The Shakhty Affiiir," 48-9 (引自 GARF, £ 9474, op. 7, d. 253,1.106-16).

247 Walter Duranty; New York Times, May 19, 1928.

248 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29-31 (RGASPI, £ 78, op. 7, d. 120,1.1-3; £ 17, op.

162, d. 6,1. 100, 113).

249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 ii： 702-4.

250 Zinia, Chelovek i vlas^v 5SSR 78 (引自 GARE £ 5446, op. 89, d. 11,1.110: A. Lesnikov).

251 Plekhanov, VChK-OGPU, 1921-1928,420Gl 自 TkA FSB, £ 66, op.l.d. 187,1.8,15,280).

252 Papkov, Obyknovennyi terror, 39 冋自 GANO, £ P-2, op, 2, d. 289A, 1.69ob). 1928^3 

月 > 新西伯利亞瑟爾采夫的手下、伊爾庫茨克地區黨委負責人尼古拉•濟明 

(Nikolai Zimin)向莫斯科告發瑟爾采夫，説他沒有執行政權的政策，結果引發了 

後來所説的伊爾庫茨克事件。Moletotov, Sibkraikom, 44; Hughes, The Irkutsk Affair."

253 Gushchin, Sibirskaia derevnia, 187 (引自 PANO, f. 2, op. 2, d. 279,1. 6); Il'inykh, 

Khroniki khlebnogo fronta, 165-6 (弓 | 自 GANO, £ P-2, op. 2, d, 217,1.738); Roscnfeldc, 860 

The 'Special" World, I： 164.

254 1927至1928年度的收成至少比1926至1927年度少了500萬噸，但截止到1928年 

6月30日 > 國家收購的小麥和黑麥數量與1926至1927年度的一樣多。Carr, 

"Revoludon from Above," 321.

255 Bordiugov and Kozlov, Fe Turning Point of 1929."

256該刊物把信轉給了政府首腦李可夫。Zima, Chelovek i就75 (引自GARF, f.

5446, op. 89,1. 12-15, 25, 56-64： V. Repin).

257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ofa Planned Economy, 1:67.有學者説得對，繳納療食的 

指標帶來的危險在於，會導致農民採取「兩種傳統的應對方法」：「短期的應對方 

法是隱蹣存後•長期的應對方法是拒絕播種超過養活自己家人所需的土地。」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II: 154.

258 Avtorkhanov* Tikhnolo^ia vlasti^ 7-11.

259 Avorkhanov, Tekhnolopia vlasti, 11-2.

260 Pravda^ June 2, 1928,見於 Sachinen® XI: 81-97.

261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l： 106-7 (引自 Shokhin, Kratkaia istoriiia VLKSMjf 

6); Kcnez,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168-9; Balashov and Nelepin, VLKSM za 10 let v 

tsifrakht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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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Man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30 (引自 TsA FSB, f. 2, 

op. 6. d. 599,1.385-7).

263 Zima, Chelovek i vlasf v SSSR, 81-2 (弓| 自 GARF, f 5446, op. 89, d. 9, L 9-10).

264 Zdanovich, Organy gpstularstvennoi bezoptunosti, 306 (弓I 自 TsA FSB, £ 2, op. 6, d. 48,1. 

15-6).

265 Kun, 3"从"E 229-34,引自弗魯如金信件的副本，見於Thi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Sochineniia, XI: 116-23.
266在一本已缠出版的文献集中，給布哈麻的信註明的日期是1928年8月，但是在 

1929年4月，関布哈林在全會宣讀燈封信的時候，他給它註明的日期是1928年6 

月 1 至 2 日• 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38-40 (RGASPI, £ 329, op. 2. d. 6,1, 

58-60); Bukharin, Problemy teorii ipraktiki sotsializma, 298-99.

267對於副農業人民委員莫伊謝伊•「米哈伊爾」•弗魯姆金的來信(1928年6月15 

日)，斯大林倒是回班了。弗魯姆金在信中激烈批評了斯大林在農村實行的高座 

路線，認為這種路纵是在笊國際資產階級的忙。按照黨的規定，迄樣的信應該 

在一個星期之內由政治局集體回粗。斯大林在盛怒之下以自己的名義立即作了 

回粗,。So而rwtiia, XI: 116-26.

268 1928年6月27日，李可夫收到烏克関切爾尼戈夫省農村一個有名的热人的來  

信。「阿列克謝！在從列寧那裏繼承了如此豐富的實驗方面的財富之後，你和你 

虛偽的機關正在把國家引向毁滅……你要知道，我們這些老革命需要跑到森林 

央去發動另一埸革命了。」Zima, Chelovek i vlasr'u SSSR, 79 (引自 GARF, f. 5446, op. 

89, d. 9,1.5-6： T S. Trcgubov).

269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V: 558-63 (RGASPI, £ 84, op. 2, d. 40,1. 2-11); Larina, This 

I Cannot Forget, 117.

270 Storella, Voice of the People, 235-6 (RGAE, £ 396, op. 6, d. 114,1. 747-8).

271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184-7,448.另見 **Foreign Trade," 225-6.

272 7月l日，關於年初開始採取非常措施一事，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成員阿龍• 

索爾茨寫信給奧爾忠尼敢則説，「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視察，不管他們是不是有 

意的，都引發了普遍的專檢和對法律的蔑視」。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odstvo, 

3M (RGASPI, f. 85, op. 1/s, d. 156,1. 2-15: July 1, 1928).
273 SdKffa,SkbenJahreSoujaunion,323.192S年9 月 8 日 » 布越克多夫一W僧在伯林去世•

274 未公佈的文字記錄見於GARF, £ 9474$ch, op. 7s, d. 181-261.

275 Krumin,防场制而户Mr,”.克魯明(Krumin，1894-1943)是克魯明什(Knjminsh) 

的縮寫，他畢業於彼得格勒大學歷史系(1916)，是《總濟生活報》的编輯，1928 

年加入《真理報》编委會。

276 S。而neniiaN： 47.有關工人階級對沙赫特審判的熱情以及1928至1931年對F階級 

敵人」採取恐怖政策的読據材料，參見Kuromiya, “The Shakhty Affiiir," 51,56.

277 Danilov. Kak lomali NEP 1:361; Sochineniia, XI: 158-87.在交给自己修改的文字記錄 

稿上，斯大林加了一句：「在發生了糧食收購危機的時候，我們迎到了農村資本 

主義分子……第一次反對蘇維埃政策的嚴重進攻，這難道不是事實嗤?」接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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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列寧的話反問道：「列寧提出的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反對富農的口號是 

……我們農村工作的基本口號，這難道不對嗎？ J （譯註：《斯大林全集》第11 

卷，第148頁）（I： 360）.

% Danilon Kak lomali NERII： 354, 513.
L Sochineniia,XI： 159,丿8外夕（初版於 1949 年）.

% Danilov, Kak lomali NEI> 354-5.後來在討論時，斯大林説道，若是為了讓農民頤意 

2賣糧而把糧價提高40%，那每年就要花3億盧布，而「為了得到這筆錢，那就要 

麼從工業，要麼從貿易中拿走一些東西」（II： 519,未修改的文字記錄）.

》1919年9至1。月，在準備一本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時，列寧草草地在筆記 

中寫道：「階級鬥爭特別〔愈發〕殘酷和與資本主義及其最髙階段相適應的新的 

反抗形式〔陰謀+怠工+對小資產階級的影響，等等，等等）……剝削者的反抗 

在他們被推翻之前就已經開始，被推翻後更從兩方面加劇。」“O diktature 

proletariata,"尸SS,XXXIX:261-3.同樣，例如捷爾任斯基和莫洛托夫共同下發的一 

則通吿（1921年2月）聲稱：「在輸掉外部戰線的戰鬥後，反革命正在致力於從內 

部推翻蘇維埃政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會不擇手段，利用所有經驗，所有 

的背叛的本領 ° J Lauchlan, "YoungFelix Dzerzhinsly," 1-19 （引自 RGASPI, £ 17, op. 

84, d. 228,1. 52）.

283 Van Re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114-5.

284 Sochineniia, XI: 45; Kuromiya, Stal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6 （引自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1835）.

285 Kun, Bukharin, 233-4.

286 Danilov, Kak lomali NERII： 380.

287 4月19日，2,000名失業人員打砸了列寧格勒勞動力交易所；5月3日，1萬人在 

莫斯科勞動力交易所發生暴亂，讓民警流了血，並且打砸貨攤；5月15日，在 

（哈薩克斯坦的）謝米帕拉京斯克，3,000人関進了市政廳，搶劫了商店。Danilov, 

即 lomaliNEIi II： 5-6 （RGASPI, f. 17, op. 85, d307, L 25-31,41-5；.

288 Danilov, Kak lomali NERII： 382-7.

289 Danilov, Kak lomali NEli II：460-\.

290 Fei shtinskii, Razgovory s Bukharinym, 43.另見 Lewin, Russian Peasants, 306

291 Danilov, Kak lomali NEP, 516-7.

292 KPSS v rezoliutsiiakh [1984], IV: 351; EPSS v rezoliutsiiakh [1984], II: 516-7.

293 Pravda, August 5, 1928 (莫洛托夫). 861

294與此同時，總檢察長克雷連柯指示司法部門準備把第107條大量用於打擊投機倒 

把分子和那些試圖壟斷糧食市場的人。Pravda, July 20,1928; Danilov, Kak lomali 

NEP皿:6.法因博利特的赦免被逮捕農民的要求通過得比較晚，司法人民委員揚 

松到8月7日才下令釋放所有根據第107條被判刑的貧農和中農。Manning, ul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41 (弓| 自 TsA FSB, £ 66, op. 1, d. 243,1. 

243). Faihblict, Amnistiia i sudebnyiprigpvor.



1096 註報：第十四市

295在關於全會的一次總結性的報吿中，斯大林對列寧格勒瑟組織説，「但粮食必須 

收麻 J。加心,July 15, 1928,見於 Socbinen® XI: 204-18.

296 Kumanev and Kulikova, Protivostoianie, 142-4.

297托洛茨基後來寫道，「1927年初，季諾維也夫本來準備投降認輸」，後來，中國 

的事熊發展將他從軟弱無用之中救了出來，但只是暫時的，因為在托洛茨基及其 

支持者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拒絕放棄自己的主張時，托洛茨基指出，季諾 

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已鎧跑回去乞求斯大林。Irotskii, MoiazhiznW^X], 502.

298 Nazarov, Stalin i bor'ba za lidentvo, 119-20 (弓| 自 RGASPI, £ 326, op.l, d. 99, I. 12). 

1928年1月，季諾維也夫説自己的小集團曾經和托洛茨基作過「鬥爭」。Nazarov, 

Stalin i borbaza liderstvo, 119 (51 § RGASPI, £ 324, op. 1, d. 363,1.7).

299 Medvedev, Ler History Jtulge, 196-8.

300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V： 558-63 (RGASPI, f. 84, op. 2, d. 40, I. 2-11).另見 

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I960], I: 308-9 (出 S Trotsky archiv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1897);以及 Kun, Bukharin, 251-61.

301 Larina, "Nezabyvaemoe," 120; Larina, This I Cannot Forget, 118.

302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V: 561.

303「他瘋了，」據説布哈林在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之前當着他的面説斯大 

林，「他認為自己能把一切都做了，一個人就能扛起一切，其他所有人都是障 

礙• J Trotsky, "Iz chcrnovikov nezakonchennoi Irotskitn biograHi Stalina" [1939?],見於 

Irotskii, Portrety nvoliutionerov [1991], 180-1 (at 181); [1988], 141.

304證據顏示，對於托洛茨基不斷責備自己和季諾维也夫的「投降」，加米涅夫感到 

很沮喪•他在1928年9月對莫斯科大劇院外面的一些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説，托 

洛茨基是個「固執的人」，還説托洛茨基永遠不會像加米涅夫和季諾维也夫那樣， 

要求把自己召回莫斯科工作，而是會「待在阿爾馬一阿塔，直到他們給他派輛專 

歹1J，但他們只有在國內形勢到了克倫斯基遇到門口的地步時才會派出那輛列  

車。「Vstrecha i razgovor tr. K. I R s Kamenevym 22 sentiabria 1928 goda,"見於 

Felshcinsldi, Ra^pvorysBukharinym, 51-4 (at 53).

305這話據説是斯大林説的，它在傳播時有多種説法：Trotsky's Diary in Exile^^, 

64; Ioffe, Odna nod), 33-4; Serebriakova, u0ni ddali v chest, idee," 3.

306加米涅夫後來被迫堅持説，他和季諾維也夫當時贊成給他們恢復歲內職務的條 

件。RGASPI, f. 84, op. 2, d. 40,1.12-3.

307布哈林還説，「總的來説，這份文件是不可靠的，是假的」。DanikwMi加面 

NEP.111： 572-6 (RGASPI, £ 84, op. 2, d. 40,1.25-31:致奧爾忠尼啟則的信，1929 年 

1月30日).

308索柯里尼柯夫還説，布哈林想要的不是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组成一個集 

團，而是讓他們在與斯大林的鬥爭中保持中立。Danilov, KaklomaliNEP, IV: 564- 

5 (RGASPI, £ 84, op. 2, d. 40,1.14-5：致奧爾忠尼啟則的信，1929 年 1 月 28 日).

309 Larina, This I Cannot Forget, 115-7.此事發生的時候，拉莉娜 15 歲。

310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 531,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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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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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McDermott and Agnew, Comintern1 70.

Budnitskii, ^Sovershenno lichno i doveritelno!^ Ill： 404-10 (1928年8月 16 日),

Vatkin, MGoriachaia oscn* dvadtsat vos,mogo,w 103.

在將近200名被流放的反對派成員的支持下，托洛茨基給代表大會送去了一篇批 

評綱領草案的文章。Degr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l^ndoTi\t II: 446-55.

Adibekov and Shirinia, Politbiuro TsKRKP(b)—VKP (b) i Komintm, 541-3 (RGASPI, £ 

17, op. 3, d. 700, 1. 1-2), 551-2 (RGASPI, £ 495, op. 19, d. 228,1. 129); McDermott 

uid Agnew, Comintern1 68-90.

據布哈林的第三任妻子安娜•拉莉娜説，斯大林有一次對布哈林的父親説，「你 

是怎麼培養兒子的？我想學學你的辦法。啊，多好的兒子，多好的兒子! J 

Larina, This I Cannot Forget^ 221-3.

Alliluyeva, Twenty Letters, 31;以及 Gregory。Politics, Murder, and Love, 16-8; Young, 

“Bolshevik 用 vesJ

除了蘇聯黨之外，綱領草案未經其他任何黨的討論；同樣很能説明問題的是，在 

大會開幕的時候5將要表決通過的提綱甚至都沒準備好。EudinandSlusser,Siw" 

Foreign Polity, I： 106-20;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Ill/i: 193-222.

Firsov, "N. I. Bukharin v Kominteme," 189-90; International Press Comspondenu, August 

23,1928:941. 、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September 4,1928:1,039.

英國代表團發表了一則聲明(1928年8月22日)，反對所謂的右傾：「我們希望對 

庫西寧及其他某些同志挑起爭論的時機和方法表達鄭重的抗議」，尤其是「急於 

给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貼標籤的做法」。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December 

27,1928:1,743-4; McDermott and Agnew, Comintern, 233-4.

莫洛托夫沒有交出斯大林那年的信件° Lih, SHi/ZzMiSAfo加也xiv.斯大林在 

莫斯科的最有一次有記載的會晤是8月1日(美國共產黨人傑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他在回到莫斯科後的第一次有記錄的會晤是在1928年10月5日(作 

家法捷耶夫).Naprieme, 28, 774,780-1.

Valedinskii, aOrganizm Stalina vpolne zdorovyi," 68-73.

Danilov, KaklomaliNEP, IV: 689;Irotskii,Motazhizri, II: 111.

KHcvniuk, Politbiuro, 22 (未註明出處，也沒有給出日期).

Dohan, "Foreign Trade," 223.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I： 591-3 (at 592: RGASPI, f. 558, op. 11, d. 765,1. 48- 

49ob).

比rnadskii,〃加杭76, 87.加里寧領導下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土地和選舉委員 

會主席V G.雅科文科(V. G. Yakovenko) ,於1928年6至8月實地考察過西伯利亞 

農村之後，在1928年10月3日寫信給斯大林説：「農民們執意認為蘇維埃政權不 

想讓他們活得體面。\IzvatiialiKKPSS, 1991, no. 7:186-90.

Pribytkov,坳87-90 (附有從米高揚檔案中複製的副本).斯大林在信末詢問了 

奧爾忠尼啟則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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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Pribytkov，M〃皿 100(附有副本：98-9).

331 Kvashonkin, Sovetskoe rukovidstvo^ 44-8 (RGASPI, f. 669, op. 1, d. 30F L 124-9).

332 Danilov, Kak lomali NEP, III： 591-3 (at 592-3: RGASPI, £ 558, op. 11, d, 765,1. 4厶 

49ob).

333 lauger, aGrain Crisis or Famine?," 167 (弓I 自 Vistyt September 27» 1928:2).

334 International Press Comspondence^ October 1* 1928: 1337-8, October 26, 1928: 1383, 

862 見於 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cf Communism [1993], 1:164-6.

335 Daniel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1993], I: 166-9.另見 Cohen, Bukharin. 

295-6-

336 Danilov, Kak lomali NEPi III： 12.
337 Vaganov, Pravyi uklon v VKP (b)t 161-3, 174-5.

338 Pribytkov, Apparat^ 108.

339 Danilov, aVvedenier in Danilov, Tragcdiia sovetskoi derevni. I： 59.另見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 i: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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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索引中頁碼為英文原書頁碼，即本書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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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濟4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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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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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自由派政變180, 223 ；海 
《宀,175

人民喜雙》'People Cause) 237 
^*«CouncilofPeople, 

24Mss対 227-29,233-34, 236, 

412 4 '263, 266> 270, 278, 280, 350, 
©37,425,428,47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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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29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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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227-28；赤衞隊216,219；斯 

大林224-25 ；十週年紀念6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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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4, 606,64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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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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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 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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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參見：俄國無產階級

《工人之路報》177,216 ；

斯大林任编輯212, 259

工人反對派(Workers' opposition) 385, 389

《工人和士兵報》(晩卬HSo必＞r) 207

工會(trade unions) 518 ；蕉的第十次代表 

大會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385,390, 

423,455,459

工業化725 ；德國18,65,70 ；全球的一 

分為二63-65 ；日本65 ；與新經濟 

政策571,672 ；原材料63 ；索柯里 

尼柯夫的看法659-60 ；蘇聯565-66, 

571, 574, 582-83, 587,605,625,638, 
659, 662-64, 686, 694-95,698,710, 
722,725,733 ；梯弗利斯3。；沙俄 

65,67, 69-70. 91-92, 141,645 ；美國 

19
工業革命39Y0
工咫檢査院(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orate) 451,456

四副

中日戰爭(1894-1895) 72
中央委員會 123,154,191.214,23^-35, 

255, 271, 321-22, 328-29,350,385, 

390,426,430,434,476,488,502,577, 
637,730 ；布爾什维克接管122-24, 

133 ；布哈林的三頭同盟計劃512； 

授予列寧核心圈專政的權力243 ；纽 

濟上的幼稚569 ；選舉193,322,497, 

547,584 ；與德國的和談250-51, 

256-57 ；與糧食短缺 66545,669, 
673, 684 ；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 

會 522-25,608-9,614,640,64M9, 

651,698-700,709-11 ；力口 米涅夫 

辭職235-36 ；列寧的批評192 ； 

列寧提議擴大委員數485 ；與十月 

革命214, 216；中央全會123,328, 

362,411,430,477,484-85,515-16, 

522, 533, 546, 557,586,604-5.614, 
622,630-31,639 ；作為決策機構 

428-29 ；與波蘇戰爭359,362 ；書記 

處，參見：書記處保密部434-35 ； 

批准蘇維埃聯盟計劃477,484 ；斯 

大林 123-24, 132-33,193 ；忠於斯 

大林的人454-55 ；斯大林權勢的 

擴張497 ；斯大林向中央委員會提 

出辭職 224, 508,607,614,619,648, 

657-60 ；贊成貿易型斷484 ；托洛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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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擔任主席214-15 ；托洛茨基分子 

被開除 390,411-12,423, 584,651 ； 

否决托洛茨基的經濟計劃484 ；開除 

托洛茨基648 ；開除季諾維也夫648

中央委員會機關(Central Committee 

apparatus) 428-29, 433,438 ；腐敗 

和數量過多518-19 ；複製了人民委 

員會的職能428-29 ；要求的報吿 

太多435 ；走漏消息和違反安全規 

定434；莫洛托夫的批評518-19； 

神秘性435 ；老廣場街的辦公室 

429-31 ；忠於斯大林的人453-57, 

469-70 ；斯大林的控制力478,486- 

87；斯大林勢力的擴張425-26 ；斯 

大林極為看重執行中央機關的指示 

433 ；托洛茨基的指責518-19,522； 
另見：組織局；政治局；書記處

中央監察委員會(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 3乃,430,451,454, 

502-3,522,577,583,594,607-8,614, 

636,640 ；禁止傳播列寧「遺囑」， 

540 ；與中央委員會的聯席全會， 

522-25,608-9,614,640,646-49,651, 

69a-700,709-11 ；對托洛茨基的調 

查520

中亞372-76 ；穆斯林373-74 ；俄國的擴 

張67-68,111
中國63,67,364 ；與共產國際626-30, 

640 ；共產感人，參見：中國共產 

藏；饑荒63-64 ；民族主義者，參 

見：國民戡；清朝4,64,66,401 ； 

1911 年革命 131-32,625-26 ；蘇俄 

顧問626-29 ；與蘇俄404-5 ；與蘇 

聯 617,623,625-33,651,655 ；與斯 

大林 625,627-33,640,655 ；與托洛 

茨基627-32 ；與季諾維也夫629-31
中國民族主義者，參見：國民赋 

中國共產篇;640 ；與國民蔵合作62金

27；蔣介石的不信任628 ；國民黨的

案當震畫即屠 

賢的援鯛，澀翦 

的策略627.28;斯大；鬻中共 

丹尼爾遜，尼古拉,箒林即叛631

F.) 42,65^6 Dan，ek0n'Nik0ki 

丹增(Danzan) 346,402,404

五一遊行(MayDaymard.es) 49-50 79

106,126 ''

五人委員會(Council of Five) 211-12 

什克洛夫斯基，維克托(SM叫怖川

380
內戰中的白色恐怖405

切列米索夫 > V, A. (Gieremisov, V. A) 217 

切爾沃尼茨(chervonets) 452 

切爾維亞科夫，亞歷山大.

UChervyakov, Alexander I.) 302-4
切爾諾夫，維克托(Chernov, Victor) 135, 

164,185, 198,202,228,234,279
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183,186 ；布 

帝什維克一直受其困擾23诩,241, 

244,287-88,290-91,392-93 ；科爾 

尼洛夫未遂的政變207-12,219；莫 

斯科國務會議207 ；蘇聯打擊反革命 

的法律634；斯大林論反革命207, 

209,21夂14；斯大林把它用作政治 

標銀305-7

反猶主義(anti-Semitism) 19,99-100, 

326；《錫安長老會紀要)100,129； 

斯大林的112；白軍中的325~26
〈反對聯邦制〉(斯大林)(“Against 

Federalism**) 350
少先隊(Young Pioneers) 547

尤西斯 , 伊萬Ivan) 602,739 

尤登尼奇»尼古拉(Yudenich, Nikolai)

295,326,330-31,335,358
尤羅夫斯基，列昂尼德(Yumvsky; Leonid)

452
尤羅夫斯基，雅科夫(Yurovsky; Mov) 281

MayDaymar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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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蘇波夫公爵1費利克斯(Yusupov, Prince 

Felix) 163
巴什基爾人(Bashkirs) 368-69,479 
巴什基爾革命委員會(Bashkir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370
巴什基爾第一騎兵團(Bashkir First Cavalry 

regiment) 370
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巴什基里亞)(Bashkir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Bashkiria]) 

370-72,447
巴扎諾夫，鲍里斯(Bazhanov, Boris) 

454-56,458,463, 523,666-67
巴比斯,亨利(Barbusse, Henri) 1

巴卡也夫 , 伊萬(Bakayev, Ivan) 655
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Bavarian Soviet 

Republic) 323-24
巴別爾，伊薩克(Babel, Isaac) 359

巴利茨基，弗謝沃羅德(Balytsky, 

Vsevolod) 665,688,699
巴甫洛夫»伊萬(Pavlov, Ivan) 37

巴拉巴舍夫,奥列格(Barabashcv, Oleg) 

685
巴拉巴諾夫，安傑莉卡(BalabanofF, 

Angelica) 531-32

巴拉姆揚茨,約瑟夫(Baramyants, Iosif) 

15-16

巴拉绍夫，阿列克謝(Balashov, Alexei) 

429,431,456-57 ；論斯大林 468-69

巴枯寧，米哈伊爾(Bakunin, Mikhail) 

4 M2,191

巴庫(Baku) 12, 50, 55,266, 301 ；柬方各 

民族代表大會367 ；巴庫的石油業 

115,283 ；巴庫的無產階級366 ；紅 

軍佔領巴庫366 ；斯大林在巴庫112, 

114-117,121,123 ；巴庫的罷工 144 

巴庫一巴統石油管道(Baku-Batum

pipelines) 51

《巴庫無產者報》(物"円•成加”汨106,

112
巴統(Batum) 77,301 ；工人遭到屠殺 

52-53 ；斯大林 51-52

「巴斯馬赤」("Basmachi”)371-72
巴爾扎克 , 奧諾雷,德(Balzac, HonorW 

de) 36
巴爾克»亞歷山大(Balk, Alexander) 

167-69
巴爾明，亞歷山大(Barmine, Alexander) 

427
巴爾幹(Balkans) 141,143
巴爾幹戰爭(Balkan wars > 1912-13)

142-43
巴爾瑙爾(Barnaul) 661-62,668,679, 

681-82
巴赫梅捷夫，鲍里斯(BakhmetefF，Boris) 

718
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1871) 232-33, 

318 ；五十週年慶祝活動391
戈林 ' 赫爾曼(Goring, Hermann) 527 
戈洛曉金，伊賽•「菲利普」

(Goloshchokin, Isai "Filipp”)548,653 
戈格利奇澤，西蒙(Goglichidze, Simon)

21
戈蒂爾 , 尤利(Gothier, Yuri) 322 

戈爾徳施泰因，弗朗茨(Goldstein, Franz)

692-93
扎戈爾斯基,弗拉基米爾(Zagorsky, 

Vladimir) 334

扎科夫斯基，列品尼徳(Zakovsky, Leonid) 

617, 669,679,681-83
日丹諾夫»安徳烈(Zhdanov, Andrei) 457 

日本：反蘇政策621-22 ；與英囲1)1 ；

東亞貿易71-72 ；帝國主義71, 

151 ；工業化65 ；吞併朝等617； 

明治维新4,18,732；現代化18； 

海軍72, Ill, 140；入侵西伯利亞 

343-44 ；與蘇聯 590,617,621-22, 

632 ；與沙俄 72-75,109,111-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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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符拉迪沃斯托克266

日洛巴 > 德米特里(Zhloba, Dmitry) 310 

比利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145-47,

152 ；與《洛迦諾公約)561

比約克條約(Bjorko, Treaty oF) 110,139 

毛澤東 626,640,655
水兵奪取「波將金」號74

《火星報》(濠相[SparH\) 45, 50-51,78

《火星報》(卽勿*) 393

五劃

世界大戰 2-3,129,136-37,185,556,562, 

588 ；後果 150-51,312,323-24, 

343 ；協約國的戰略197-99 ；根 

源在於英德對抗141 ；停戰協議 

311-12 ；奧匈帝國 162,185,197, 
200,248-49, 269 ；與布爾什維克政 

權 247 ；英國 150,152,156,197-99, 

312,316-17 ；傷亡 150,152,166, 
312；俄國專制制度的崩潰173；與 

殖民主義151-52 ；徵兵156 ；達達 

主義230；與二月革命175；德俄和 

談247-52 ；德國再次對俄發動攻勢 

253,259 ；與德國 150,152,156-57, 

197-98, 206-7,231,247-53,310, 
312 ；與民族主義475 ；與1917年 

俄軍的攻勢 196-200,204,212,219, 

224 ；爆發14M9 ；與波蘭355 ；與 

臨時政府 187,194-95,196-200 ；與 

俄國 150,156-57,162,166,20(>-7, 

212,219,224,231,247-53,296,312, 
316-17 ；僵局 149-50 ；與美國 248, 

310-11
世界革命：列寧的首要目標407 ；與蘇 

維埃聯盟555-56 ；斯大林的看法， 

407-8, 555-58, 562-63,570,592, 

698-99,731
世界總濟64-65 ；二分64~65 ；蘇聯的集

體化726 ；斯大林對世褪済的看法 

569
丘巴爾，弗拉斯(Chubar,Vlas) 390 
丘吉爾，溫斯頓(Churchill, Winston) 398 

冬宮(Winter Palace) 70,73,90,102,
12727,186 ；臨時政府般到冬宮 

21%14,21Q17,219~20；所謂的猛 

攻冬宮 219-20,3379
加伊•德米特里耶维奇•加伊(布日什 

基揚 » 蓋克)(Gai Dmitrievich Gai 

[Bzhishlgon, Haik]) 345,35ML 365.370
加米涅夫，列夫(•羅森菲爾德) 

(Kamenev, Lev [Rozenfeld]) 53> 80, 

121,132-33,135,153,173,190,203, 
221,224,226,279.322,331,341,360, 

365,385,416,440,471,490-91,493, 

497,504,531,544,557,596,599,605, 
615,650,712,乃9 ；任駐意大利大使 

609-10 ；試圖把其他社會主義者吸 

收進布爾什維克政權23436；與布 

哈林727；在人民委員會41647； 
任《真理報》編輯19J91,193；被 

逐出中央委員會651；未能在寫的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把斯大林調 

開552；與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 

653-54 ；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上 580~81,586；監禁204,212；流 

放713；作為陰謀家512；與列寧 

47&>77 ；與列寧之死535 ；作為列寧 

可能的接班人492 ；與列寧「遺囑」 

499,6037,648；與十月革命 214, 
224,499,563-64,606,641,648 ；與 

陰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71417, 
720 ；謀求警務改革439；辭去在中 

央委員會的職務235-36；辭去在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務236, 
423 ；與索柯里尼柯夫71A14 ；論斯 

大林422；與斯大林192,512-14； 
與接班人之爭565-64,577-7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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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82, 584, 586, 605-6,614-15,636, 
639, 641,653-56,713,729, 736 ；任 

貿易人民委員585 ；與斯大林和季諾 

維也夫的三頭同盟517, 563 ；與托洛 

茨基 224-25,474
加米涅夫，謝爾蓋(Kamenev, Sergei) 

328-30,356,359-63, 365, 371, 377, 

381,384, 394,515

加利西亞(Galicia) 353, 360
加里寧，米哈伊爾(Kalinin, Mikhail) 50, 

214,322,331, 383,423,455,498, 513, 
585,668,673,700, 712 ；與列寧之死 

535-36 ；與陰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 

職務713-15 ；在政治局596 ；效忠 

斯大林731
加斯普林斯基,伊斯梅爾(Gasprinski, 

Ismail) 368
包馬尼斯，卡爾利斯(鮑曼，卡爾)

(Baumanis, Karlis [Bauman, Karl]) 673 

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 447, 666,

688-89,700
北高加索軍事人民委員部(Military 

Commissariat of die North Caucasus) 

301,303
卡巴希澤，阿卡基(Kabakhidze, Akaki) 

481,487,489
卡巴爾達一巴駕卡爾(Balkaro-Kabarda) 

688 ；作為布爾什維克堡壘的波羅的 

海艦隊187 ；德國佔領波羅的海沿岸 

地區 243, 283

卡岡諾維奇,拉扎(Kaganovich, Lazar) 

321,376,422, 529, 613,641, 647,656, 

661,666,697, 699 ；背景 455, 457 ； 

任中央委員會書記455 ；任組織指導 

局局長455 ；效忠斯大林456,731 ； 

與托洛茨基455, 591

卡帕纳澤，佩季•「彼得」(Kapanadze, Peri 

“Pyot/') 35, 38, 598

加拉罕 » 列夫(加拉哈尼揚)(Karakhan,

Lev [Karakhanyan]) 366,458,623,628, 

651
卡茲別吉5亞歷山大(Qazbegi, Akksandre) 

23-24

卡普蘭，范尼(羅伊徳曼，費佳)(Kaplan, 

Fanya [Roidman , Fciga]) 285-86
卡爾，E. HJCarr.E. H.) 739

卡爾梅克人(Kalmyks) 174

卡盧加(Kaluga) 238

古比雪夫 , 瓦列里安(Kuibyshev, Valerian) 

375, 390,493, 502-3, 511,516,563, 
601, 663-64,686, 694,698,720, 

722；任中央監察委員會首腦454 ； 

效忠斯大林454-56 ；任最高國民經 

濟委員會主席607

古尼娜，卓婭(Gunina, Zoya) 595 

古里安共和國(Gurian Republic) 67,86 

古契科夫，亞歷山大(Guchkov, Alexander)

166, 173,182, 588-89
古爾科，弗拉基米箱(Gurko, Vladimir) 87 

古爾維奇，埃斯菲里(Gurvich,Es6r) 719 

古爾維奇，費奧多爾(Gurvich, Fyodor)參 

見：唐恩，費奧多爾

古謝夫，謝爾蓋(徳拉布金，雅科夫) 

(Gusev, Sergei [Drabkin, Yakov]) 328, 

583
右派社會革命熊人(Righ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273,279, 285,396, 

440

司徒盧威，彼得(Struve, Pyotr) 45,289, 

336

〈四十六人聲明〉(Declaration of the 46) 

519, 522-24
〈四月提綱〉(列寧)(“April Theses”)191

外交人民委員部(foreign affairs 

commissariat) 229,441-43,622,624

外高加索皴路(Transcaucasus Railway) 14,

51
尼古拉一世，沙皇(Nicholas I, tsar) 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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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沙皇(Nicholas II, tsar) 60, 
；22,75, 82, 85,89-92,101, 

^7,131.157,160-61,163,186, 
啰‘ 09 223,物；退位 3,171-72, 

197, 0 258 ；試圖返回彼得格勒未 

黒功;7。J；貴族陰謀反對尼古 

能21世166；承諾的憲法8季85；下 

琮壓1917年的抗議活動167-68 ； 

嬴馬 74,82-83, 90-91,93-94,101, 

27 28, 158, 163,166,169,171 ；與 
2爾諸M 134；遠東-政策72-73； 

任前線司令158-59, 167 1頒佈基本 
385；對尼古拉二世越來越失望 

鵰8；被軟禁280；遇害281； 

頒标《十月宣言》82, 84-85, 90,92 ；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44-45 ； 
6治陰謀120,127 ；與德國的秘約 

109-10, 139 ；與斯托雷平的關係92, 

119-20 ；與維特的關係70,72,84, 

91 ;工人向尼古拉二世請願73-74 

尼古拉大公»「尼古拉沙」(Nicholas,

Grand Duke "Nikolasha")82,158,159, 

166
尼古拉耶夫斯基，鮑里斯(Nicolaevsky, 

Boris) 218, 267
尼古拉耶娃5克拉夫季婭(Nikolaeva, 

Klavdiya) 581
尼德邁爾1奧斯卡•馮(Niede【meyer, 

Oskar von) 560
左派反對派(Left opposition) 518-19, 524, 

533, 541, 544, 546-47,6034 672, 
678-80,737

左派共產主義者(Left Communists) 265, 

314,385, 578
左派社會革命赋人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234-35, 242,244, 

257,265,273,649；加入人民委員 

會237 ；扣押捷爾任斯基276 ；遭到 

大批處決278 ；策劃暗殺米爾巴赫 

布列鬣竈體大會27J74 

249,35雷丽… 

布嚷常缺斯蝌*

27輦祟 ° 257枫2“269, 

悠的;’389,451,459,642；補充 
鬻83：左派社會革命以譏 

布市:"俄國廢除該條約312 
鬻胪各布%』前44 

口普(Bukhara) 90,255,342；道紅軍洗 

动3乃-75
布哈拉人民蘇維埃共和國跳如侬 

Peopled Soviet Republic) 375
布哈林，尼古拉(Bukharin, Nikolai) 133, 

246,250,256-57,259,262,276,314, 

322,331,334,351,354,385,389,392, 

414,464,469,493,497,512,535,596, 

608,613,619,631,632,640,656,676, 

686,695,708,739；作為蘇聯領導人 

人選728-29；與「山洞會議」5054, 

658；擔任共產國際首將719；對 

「非常措施」的看法711-12；德國 

共產黨的政變圖謀509-10 ；(伊里 

奇關於書記的信〉504-9,512 ；論工 

業化722；與加米涅夫727；與列 

寧之死534 ；作為列寧可能的接班 

人492 ；與列寧遺属499 ；與新經 

濟政策569-71,727；與密謀解除斯 

大林總書記職務713-17,720 ；在政 

治局5%；與斯大林615-16,707-8, 
71至15,718~19,723；論斯大林的 

專政 472,474 507-9,513,731 ；與 

接班人之爭 563~64,578,580,584, 

641-42,644
布柳姆金，雅科夫(Blyumkin,@。v)

274-75
布柳赫爾，瓦西里(B加处er, Vasily) 629, 

631,644
布洛克，伊萬(Blok/van)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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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克»亞歷山大(Blok, Alexander) 130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hnqui, Louis

Auguste) 79

布朗基主義(Blanquism) 79-80 

布格河(Bug River) 358 

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ks,

Bolshevism) 3, 79, 103,106,108, 114, 
118,124,137, 176 ；世界秩序的選 

項343 ；預料中的資產階級歷史階 

段190 ；與立憲會議選舉24 J5 ； 

反對殖民主義368-69 ；被排除在 

莫斯科國務會議之外206 ；蘇維埃 

第一代表大會196 ；因為科爾尼洛 

夫的政變圖謀而獲得新生212-13, 

225 ；克倫斯基指控布爾什維克犯 

有叛國罪202-3 ；批評列寧的狂熱 

191-92 ；喪失信心213 ；與孟什维克 

的分裂 7sY1,103, 108, 114,122-24, 

137；十月政變，參見：十月革命； 

忽視農民237,426 ；彼得格勒絶部 

186-87,190-91,203, 215 ；控制彼得 

格勒蘇維埃212-13,218-19 ；樂見政 

治上的兩極分化208 ；布拉格代表 

會議122-23 ；與臨時政府177-78, 

208 ；俄國局190, 222 ；在俄國軍隊 

中的鼓動工作198；俄羅斯化348； 

熊的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259； 

密的第六次代表大會204-5,212 ；斯 

大林成為布爾什維克112,176-77 ； 

搶劫梯弗利斯銀行113-14 ；托洛 

茨基加入布爾什維克200, 202 ；邦 

契一布魯耶維奇，米哈伊爾(Bonch- 

Bruevich, Mikhail) 250,328

《布爾什維克》(出版物)(&4缈调545 

布爾什維克政權(1918-1922):反對它 

的武裝暴動2311 ；布列斯特一里 

托夫斯克條約257-58,264-65,269, 

272-73, 283,312,315,642 ；混亂 

230-33 ；內戰，參見：俄國內戰；

金融體系的崩潰238-39,242 ；反革 

命的幽靈 233-34, 241,244,287-88, 

290-91,392-93 ；與逹達主義相 

比230,232；勞動力的減少385； 

專政231 ；被排除在凡爾狸和談 

之外，317；聯邦制343 ；食品短 

缺 290,299-302,307,321-22 ；燃 

料短缺321 ；糧食彘斷299；徴極 

380, 389,447 ；把草根组徽常作靶 

子336-37 ；與世界大戰231,247 ； 

意識形態的狂熱292-93,597；政權 

中的猶太人340-41 ；加米涅夫試圖 

吸收其他社會主義者233-36 ；米爾 

巴赫談布爾什維克政權倒台的可能 

性271-72 ；缺乏全國性的權威地位 

254-55 ；熊國 339,345,469 ；'與同 

盟國的和談249-50 ；撤離彼得格勒 

259-61 ；治安力量不足240 ；宣傳機 

器 289-90 ；沒收財產 241-42 ； 1918 

年的紅色恐怖287-88 ；將羅曼諾夫 

家族的財產國有化281 ；遭圍攻的心 

態338 ；斯大林成島支配力量295 ； 

斯大林派390 ；國家建設，參見：蘇 

維埃國家建設；創讓領土258；托洛 

斯基派390 ；拒绝償還沙皇政府的債 

務239 ；普選243 ；另見：共產感； 

人民委員會；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 

蘇維埃共和國

布爾什維克政椎(1918-1922)的官僚政治 

289-90,427 ；腐敗 292,322,337-38, 
527 ；精英衆團的額外好處338 ；城 

張 385, 578,601 ；財政負擔 337-

38 ；等級制337 ；無能292,424 ；內 

飪420 ；人浮於事428-29 ；布两什 

維克革命137,233 ；作為資產階級民 

主革命407；革命中的斯大林】38, 

177；斯大林對它的看法555-56；另 

見：二月革命；十月革命

布爾什維克奪取存放在銀行的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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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39
布爾加科夫，米哈伊爾(Bulgakov, 

Mikhail) 620
布魯西洛夫 > 阿列克謝(Brusilov, Alexei) 

162-64,166,185,196-97,199,248
布魯茨庫斯 ? 鮑里斯(Brutzkus, Boris) 239 

布賴恩特，露易絲(Bryant, Louise) 440 

布瓊尼 , 謝苗(Budyonny, Semyon) 345, 

355-59,362-63,365,456 464
布羅伊多 , 格爾什(Broido, Gersh) 373 

布羅克多夫一蘭曹伯爵，烏爾里希•

(Brockdorff-Rantzau, Ulrich, Count 

von) 553, 559,638,691,693,704, 

709 ；與契切林559-60
布蘭德勒 , 海因里希(Brandler, Heinrich) 

509-10,514-15, 525
弗拉西克，尼古拉(Vlasik, Nikolai) 739 

弗朗茨.約瑟夫，奧匈帝國皇帝(Franz

Jose£ kaiser of Austria-Hungary) 14-44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

Archduke)遭暗殺 142-43,149,269
弗爾斯特 - 奧特弗里德(F6rster,Otfried) 

412
弗関格爾男爵，彼得(Wrangel, Baron 

加)332, 335, 357-58,361-62,374, 

379
打倒富農(dekulakization) 421, 685,707, 

724, 727
本地化(indigenization) 496, 504

正教(Orthodox Christianity) 99,118-20, 

125, 129, 351
氓族中心」(National Center) 333-34

民族主義 119,342,345-49,359,370,475, 

502 ；在歐亞大陸406 ；在格魯吉亞 

400,601 ；在德國34-35 ；與本地化 

政策496, 504 ；列寧的觀點347-48, 

351 ；據説是出自列寧的有關文章 

493-94, 501 ；在俄國 118-19,125, 

202 ；斯大林的觀點153-54,34758,

U*8,496,5Q3 
族事務人民類部*崛

*6349,368,429,456 阐

民鬻和社會駐紛瞅林)

Democracy, TV) 347
民意寫(People's Will) 60

駢派‘民触義(加崛加加) 

38,42-43
瓦列伊基斯，緬瓦.同瑟夫心叫 

Jonava "Iosif) 356
瓦列京斯基'伊萬(Valedinsky, Ivan) 

<502-3,633,720
瓦西里奇科夫，鲍里斯.A.(V前由如 

Boris A.) 58
瓦利季，艾哈迪德-扎基(冏也 

Akhmemki) 346,368 ；斯大林對他 

的庇護369-72

瓦采季斯，的阿基姆(Vacietisjukums) 

261,277,282,284,310,313-14, 

330；被捕329；任紅軍絹司令286, 

306,328
白里安，阿里斯帝德(Briand, Aristide) 

562

白俄羅斯，白俄羅斯人(Bebrussia,

Belorussians) 98,119,125,157,353- 
54,388,475,546；作為獨立的共和 

國 343,368；與波蘭 352,6517； 
與蘇維埃聯盟計劃仍

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Bd。诋讪$。而 

Republic) 406

QI (White armies) 300,330,350, 
356,369-70；反猶 325-26；瓦解 

331-32；在克里米亞357,379；组缀 

渙散335；協約國的補给326,352；

326-28,335,370-71 ；圍攻並奪取察 

里律305431。32偌27；另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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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克；志願軍

白軍(反布爾什維克分子)(Whites【anti

Bolsheviks]) 282-83,292,295-96, 

298,325,335, 344, 379-80
白衞分子(White Guards) 604, 635
皮亞特尼茨基，奥西普(Pyatn沁ky,Osip) 

526
皮逹可夫，格里戈里•「尤利J (Pyaskov, 

Grigoiy -Yuri”)237,351,440, 605, 
614-15 ；與列寧「攢唄」499

皮爾蘇茨基 , 約瑟夫(Pilsudski, J6zef) 333, 
345,352, 377,379, 562,617, 622 ；向 

右轉600-1 ；在1926年政變中589, 

600,622 ；在波蘇戰爭中353-55, 

364-65
立陶宛 91,249, 283,353-54, 509, 589, 

604,623 ；獨立 232-33, 238 ；軍事政 

變618 ；民族主義者359 ；波蘭人的 

入侵352 ；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617-18

立陶宛國民聯盟(Lithuanian National 

Union) 618

立頓岫爵(Lynon, Lord) 64

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 56, 60, 78-79, 

82, 84-85,90, 92-94, 98-100, 103, 

109,122,127-28,131-32, 137, 157, 

171,173,175-76,178-80, 207, 223

立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 242—47, 

251,2 乃

六創

《伊比利亞報》(/wnZ) 33,38,44
伊列馬施維里，約瑟夫•「索索」

(Iremashvili, Iosif [loseb] ^Soso") 23, 

31,38,399

伊利英，亞歷山大(「日內瓦人」)(Ilin, 

Alexander [uHie Genevan")) 431

伊利英卡街9 號(Ilinka, 9) 426, 450-52, 

470
伊利諾伊州芝加哥的秣市騷亂49_50 

〈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ichkkg 

about the secretary**) 504-9,51］一［4 
546, 658 ；與斯大林 512,514 ；媪 

洛茨基516 ；另見：列寧|■遺囑j

伊帕季耶夫•尼古拉(Ipatycv, Nikolai) 

280
伊朗(波斯)12, 109,145,344 ；英國在伊 

朗366 ；立憲革命131-32 ；蘇俄入 

侵366；蘇俄與伊朗的條約391 

伊朗人29-30,344

伊梅尼托夫 > 所羅門(Imenitov,Solomon) 

703-4
伊斯特曼，馬克斯(Eastman, Max) 506, 

572-73,647-^8 ；發表列寧血掰 

614
伊萬諾夫，尼古拉(Ivanov, Nikolai) 

170-71
伊琥莎白 ' 女皇(Elizabeth, tsarina) 88 
伊麗莎白施維里，格里戈里

(Elisabedashvili, Grigory) 7
伏爾加河流域(Volga valley) 270,300,326, 

447, 566, 568
伏龍芝，米哈伊对(Frunze, Mikhail) 326, 

346, 505, 507,738 ；在克里米亞 

374,379 ；病逝575-76 ；在突厥斯 

坦373-75, 387；任陸海軍人民委員 

557 ；任副陸海軍人民委員542,574
伏羅希洛夫，克利門特•「克利姆」 

(Voroshilov, Klimenty "Klim") 104, 

308,310, 320,327-28, 355,357, 

390-91,456,495, 507,582,585,596, 

602, 619, 622,656-57,694-95.700, 

704 "山洞會議J5O5~6；保粧察里 

洋303-4 ；與密謀解除斯大林網曾 

記職務713-15；成為斯大林的門 

徒 303,306,313,320-21,387,627, 

731 ；與托洛茨基309,31AM；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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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夫斯基的競爭576~77；任陸海 

禦民委員576 638-39

皐,阿列克謝(Shchusev, Alexei) 543 
熄手斯基，弗拉基米爾(Shchurovsky, 

烂2dimir) 720

A作社(All-Russia Cooperative Society) 
夂631 -筮

俄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他-Russia 
金供Congress of Peasants' Deputies, First)

187
至俄穆斯林代表大會(N1-R11ssia Congress 

of Muslims) 183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286, 

307一9,328,335,436, 557；托洛茨基 

擔任主席，286, 341,516,537

共青團(Communist Ruth League) 548, 
、574,585,707

共產主義40,190, 336, 597 ；另見：列寧 

'主義；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 

(共產主義ABC》(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 

斯基)695
共產主義科學院(Communist Academy) 

706, 718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 

寧)('Z# Wingn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363-64

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392,412,510 ；第一次 

代表大會317,347,369 ；第二次代 

表大會41,318,363-64 ；第三次代 

表大會403,442 ；第四次代表大會 

418,427 ；第五次代表大會550-51 ； 

第六次代表大會718-20 ；與巴庫代 

表大會367 ；布哈林擔任首腦719 ； 

對中國採取的政策626-30,640 ；殖 

民主義367-68 ；德國共產黨的政變 

圖謀511, 525-26, 559 ；格伯烏特工 

442y3 ；無能和腐敗442M3 ；庫西 

蘇勰墨畫部如與 

它的控制旗，；當曹 

共產國際644 •毎;^洛基破包出 
6吃6；季諾维也夫擔任首膈

共呼 259,265,271.72,297 339 •節 

甯豐37a77;第十三次 

，表會議53X34；第十四次代汆 
曾破5小第十五次爲 

61“15；第六次代表大會555；第 

八次代表大會318-22,329,369-70, 

396；第十次代表大會344,38&9； 

4。5~6,410,423,455,459 ；第十-京 

代表大會 411,431,465,481*82 ;第 

十一次代表大會415-16,425,433, 

436,488,494-95,502 ；第十三次代 

表大會 546空9,552,573,607,609 ；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579Y4,586 ；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597,64(M1, 

643-44,652-56,659-60,66a5,673, 

730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參見： 

中央委員會；建議實行集體領事 

422-23；壯大％4；層級制結構289, 

432,469 ；地方組織432-33 ；穆斯林 

502-3,527,716；民族主義 345；新 

經濟政策420；斯大林被任命為總書 

記 411-12,424,481,486,530 ；斯大 

林的民族問題報吿496；斯大林的組 

織報吿495 ；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內 

打敗托洛茨基501 ；開除托洛茨基和 

季諾維也夫651,656 ；托洛茨基在中 

央委員會495-96 ；托洛茨基分子被 

排擠出中央委員會495 ；與季諾維也 

夫495
供產熊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3X0, 

43,45,99,107,151
刑法第 107 條 666,669-70,681-82, 

700-01,705,707,713
(列夫•托洛茨一勝利的鑑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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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Lev Trotsky—Organizer of 

Victory") 492

列寧，弗拉基米爾(Lenin, Vladimir) 9, 

45,73,79,81, 124, 135, 192, 226, 228, 

231,260,266,280, 322, 324,334, 342, 
350,354,365, 392,407,411,424, 493, 

544, 550 ；據説出自列寧的論民族問 

題的文章493-94, 501 ；〈四月提綱〉 

191 ；遭通缉222 ；針對列寧的暗殺 

圖謀231,285, 307,413 ；對列寧遺 

體的解剖535 ；背景185 ；布爾什 

維克對列寧的批評191-92,385 ；布 

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分裂79-80, 

108,124 ；與布爾什維克接管格魯 

吉亞396,397 ；與布列斯特一里托 

夫斯克條約257, 259, 265, 642 ；對 

資本主義的看法151,291,403,444, 

446, 625 ；停火建議247M9 ；個人魅 

力221-22 ；把階級鬥爭作為核心原 

則291,443口4,737 ；與共產國際第 

二次代表大會36X54 ；康復307 ； 

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229 ；論反革 

命392, 550 ；與成立蘇聯475, 480 ； 

索要靱化物414,483,493 ；去世3, 

534-37 ； 口授 483~85,489-91, 501, 

504-5, 527-28, 546-47 ；專政者 238, 

245,419 ；健康狀況惡化409-18, 

422,489-94, 498, 501, 505, 535 ；與 

1921-1922 年的饑荒 447-48 ；二月 

革命174 ；對外政策443-47；葬禮 

537-38, 540 ；熱那亞會議444亠i5 ； 

格魯吉亞人的抗命480, 487,489- 

91 ；對德和談249-51,255 ；對德政策 

272,282-84 ；在髙爾克莊園413-14, 

416-17,428, 440,476,482 ；反對大 

俄羅斯沙文主義348, 407, 487 ；與 

第一次世界大戰151,312-13 ；成左 

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186 ；論內戰 

的影響336 ；失眠和頭疼410 ；主張 

建立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政窓51, 

79,107；《火星報社論》5k51；陽 

離487-88 ；從蘇黎世返回彼得格勒 

的旅程187-88 ；與加米涅夫234-36, 

476-77 ；與克倫斯基 195-96,200, 

205 ；與喀琅施塔得起義392 ； 土地 

法令220-21 ；盧森堡的批評323 ； 

與馬爾托夫78,267,393 ；列寧的馬 

克思主義151 ；與暗殺米爾巴赫事 

件275-76 ；搬到克里姆林宮263 ； 

將列寧遺體製成木乃伊542-43 ；論 

民族主義和自決權347-48,351 ； 
主張土地國有化103 ；論爭取當地 

人民支持的必要性407 ；與新經濟 

政策 344,388-89,405-6,408,416, 

447,449,457,473-74,481-82,487, 

527, 568, 571,580 ； 1917年逃離彼 

得格勒203,260 ；十月革命中返回 

彼得格勒214,222 ； 1923年10月重 

訪克里姆林宮520-22；十月革命 

220-22,278 ；詞整革命軍事委員會 

328 ；與黨的统一 389-90 ；不瞭解 

農民299-300 ；外貌特徵220 ；破壌 

警務改革440；與波蘇戰爭35夂54, 

359-60,362-63,376-78 ；政治局與 

列寧的關係413,415,484,489 ；以 

政治暴力為原則409-10；採用書報 

檢査制度237,245 ；論國際關係的 

首要地位343 ；臨時政府指控列寧 

犯有叛國罪203 ；與紅軍297；拒绝 

法治410；逝世傳言287；在蘇维 

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220 ；自我流 

放，104, 114,135,152-53,164,173, 

187, 196, 204-5,212-13,222,230； 
在人民委員會控制權問赳上的據牌 

236 ；下令進行作秀公審439口0； 

流放西伯利亞45 ；以歐洲的蘇堆埃 

化為目標36X1,364；列寧的蘇堆 

埃聯盟計劃 47(^78,484-8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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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斯大林，參見：列寧與斯大林的 

轉保；斯大林未祓認％是他可能的 

接班人422-23 ；斯大林最初瞭解到 

列寧的思想50-51 ；忘記斯大林的 

其名152-53 ；與斯大林托洛茨基 

的關係 415 ；中風 3,412, 440,447, 

474,482-84,491,494, 530 ；反對支 

持臨畤政府190 ；與斯維爾徳洛夫 

193-94,234,318-19 ；「遺囑」，參 

見：列寧「遺囑」在共產國際第三次 

代表大會上403 ；與梯弗利斯銀行搶 

劫案113-14 ；與托洛茨基202,214, 

221-23,234,256,341, 357, 385-86, 

390,414-415,472,481-82, 523,531, 

647；托洛茨基作為列寧可能的 

接班人416~17 ；與「工人反對派」 

385 ；以世界革命為目標407；狂 

熱 191-92,194-95,200, 213-14, 217, 

232,258, 278-79

列寧「擅屬J （Lenin'sTatament） 418-19, 

472-73,498-501,527-29, 530-31, 

581-82,608 ；中央全會關於列寧「擅 

風」的報吿54sH7 ；伊斯特曼公佈 

列寧「竣鴨」614 ；與加米涅夫499, 

606-7, 648 ；與克魯普斯卡婭473, 

498,500-1,527-28,609 ；與斯大林 

547,552-53, 592,605-7,614,643, 

647M8,657,735-36 ；「遺囑 J 中對 

斯大林的描述499-500 ；斯大林限 

制I■遺囑」的發表654 ；在第十三次 

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548 ； 

與托洛茨基 500, 572-73,605-7,643, 

64M8 ；托洛茨基派傳播列寧「迫 

籁J 540, 573,605 ；不能斷定它的作 

者473,489 ；與季諾维也夫498-99, 

606-7,648

列寧主義（Leninism） 190-91,533, 563, 

627 ；斯大林的擁護205,419-20, 

544-45, 591,615,699 ；托洛茨基轉

向列寧主義202；另见:府^主
義；馬克思主衣者 "

《列寧死後》（伊駙摘麻心加

Di加:斯大林的反應572-73

《列寧的革命學説）（亞航gQ托夫）

（Lenins Doctrint of Rnclutitn） 5M 

列事研究院（Lenin Institute） 54M4,580 

列寧格勒540,586；極食近映721；能工 

和工人抗誠活動570,624；奉德塩 

也夫在列寧格勒的政治機話577-78, 

584-85 ；另見：彼得關

《列寧格勒真理報》咿Wftaw!：） 580 

《列事與191gl918年的帝囱主義較

町（克艦豊托夫）（历加血血 

Imperialist yffar 1914-1918） 545

列寧與斯大林的關係121, 133,335甫 

波関戟爭的失敗負有責任377； 

通信 155,301-2,308-9,362,364, 

48N5；聯邦制是共同的読径346 ； 
與俄因社會民主工就第五次代表大 

會108；與列寧的所謂關於民鄭腿 

的文章4%；與列寧之死53以36； 

列寧的駒作用81,419,471,531, 
600；列寧對此的認識3U412；列 

寧對斯大林的信用229,465,608； 

列寧索要風化物414,493；财獰 

的中風412-15；與列寧的如 

參見：列寧的鳳；彼此血嘘 

192-93,226,234,250,255,257,341, 

390,735 ；蘇维娜蠱恸47M77； 

與斯大林1921年的患病398~99； 
斯大林成為中央委員12*4；與斯 

大林權勢的擴張411-12,417；斯大 

林願意批訐列寧的看法192-93 ；斯 

大林願意接受任何任務232；與宥 

承問題418；與塔是前福斯代表大 

會8J81；烏里關夫期此的能 

527-28,608-9
匈牙利 316,324-2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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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共產赋324-25

匈牙利赤衞隊(Red Guards, Hungarian) 325 

匈牙利社會民主熊人(Social Democrats,

Hungarian) 324
匈牙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Hungar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324—25

印度64
吉布拉澤，西爾韋斯特爾•「席爾瓦」 

(Jibladze, Silibistro "Silva") 33,43—44, 

48,114,267
吉利，斯捷潘(Gil, Stepan) 228, 285,314
吉利亞爾，皮埃爾(Gilliard, Pierre) 210

同盟國(Central Powers) 140, 157, 196-
97；列寧的停戰建議247口9 ；與布爾 

什維克的和談249-50
在《格拉纳特百科辭典》中公開的斯大林 

生平資料660

《在路上》(En Route) 327
在熱那亞召開的討論俄國和徳國問題的

國際會議444—15,599

〈在糧食戰線上〉(斯大林)(“On the Grain 

Front") 706
地緣政治：對歷史的推動作用4-5 ；對現 

代性的影響4-5, 6245

多加多夫 > 亞歷山大(Dogadov, Alexander) 

657
多帕特(尤里耶夫)大學(Dorpat [Yurev】 

University) 38

安東諾夫，亞歷山大(Antonov, Alexander) 

346,381,394
安東諾夫一奧弗申柯，弗拉基米爾 

(Antonov-Ovseyenko, Vladimir) 346,

381,394

安娜女皇(Anna, tsarina) 88

安徳烈耶夫,尼古拉(Andreyev, Nikolai)

2乃
安徳烈耶夫 , 安徳烈(Andreyev, Andrei)

457,607,666,720

成吉思汗346, 374,400

托夫斯圖哈»伊萬(Tovstukha, Ivan) 

456-57,463, 544, 598,604,660
托姆斯基，米哈伊爾(葉夫列莫夫) 

(lomsky, Mikhail [Yefremov]) 416, 

498, 5 1 3, 5 1 7, 563,581,596,599, 613, 
676, 694-95, 698,712,719,739 ；與, 

密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714-17 
720 ；與接班人之爭,56夂& '

托洛茨基，列夫(勃朗施坦)(Trots切 

Lev [Bronstein]) 9,62,80-82,86,108, 
114-15, 143,158,182,193,221,226,, 

235,245, 263, 274,322,354,358, 

420,424,454,464,467,469,510, 

545, 596-98,605, 615,686,715,734, 

737 ；流放阿爾馬一阿塔676~79 ； 

被憎惡 322,340-41,390,500,505, 

512,516-17, 520, 531-33 ；裝甲列 

車327-28,331,339 ；遭遇未遂暗 

殺286 ；背景200-1 ；論布爾什维克 

的官僚314 ；加入布爾什维克20。， 

202 ；力主布爾什維克接管格魯吉 

亞396-97 ；與布列斯特一里托夫 

斯克條約257 ；與英國的總龍工 

598-99 ；公開指責中央機關518-19, 

522 ；任中央委員會主席214-15 ；被 

開除出中央委員會648 ；受到中央監 

察委員會的調查520 ；拒绝擔任國家 

計剤委員會主席職務486 ；拒绝据 

任最髙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486； 

與中國627-32 ；論集體化675 ；被 

開除出共產爲651,656 ；在立憲會 

議上246 ；拒绝擔任人民委員會成 

員416-17 ；與成立蘇聯475 ；論其 

他社會主義政為:的危險性396 ；與 

保衞彼得格勒330-31；為軀逐出境 

和流放的做法辩護44/1 ；拒我据 

任蘇聯副主席486；論無産階級專 

政337 ；被開除出第三國際小4；擔 

任糧食和運輸特別委員會主席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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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流感的發燒520, 522, 533 ；擔 

任外交人民委員229 ；與格魯吉亞 

人抗命引發的危機489-91,493； 

與徳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511 ；與 

德國的和談 249-51,255-56,258 ； 

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286,341, 

516, 537 ；與〈伊里奇關於書記的信〉 

516 ；專橫的態度322, 328-29 ；被 

囚禁204, 212 ；論政委制339 ；流放 

乃7 ；作為猶太人340-41, 523 ；與越 

飛651-52 ；討論其派別活動的聯席 

全會522-25, 646-47 ；與卡岡諾維 

奇455 ；與加米涅夫224-25, 584 ； 

與喀琅施塔得叛亂384,387 ；與克 

魯普斯卡婭 501, 542, 547, 572-74, 

632 ；與左派反對派518, 529 ；與 

列寧 202, 214, 221-34, 238,256, 

341, 357, 385-86, 390,414-15,472, 

481-82, 523, 531, 647 ；與列寧的所 

謂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494 ；與列 

寧之死534, 537-39 ；作為列寧可能 

的接班人416-17,492, 494 ；與列寧 

「遺囑」500, 546, 572-73,605-7,643, 

646-48 ；與新經濟政策481-82,495, 

497 ；在十月革命中215,219-22 ； 

《論列寧》545 ；作為演説家215, 

221,250-51 ；擔任彼得格勒蘇維埃 

主席212-13 ；相貌340 ；論波蘇戰 

爭354 ；被開除岀政治局615 ；尋 

求經濟專政 481,484-88,501, 518 ； 

與協約國的秘密談判265 ；自願的 

流亡152-53, 164,201 ；駁斥《列寧 

死後》573 ；論斯大林8,295,422, 

463 ；寫了斯大林傳記37 ；斯大林對 

他的鹼 224,306-10,313-14,329, 

334, 339-41, 357,369,377, 385,390, 

415-16,460,470-71,474, 505,719 ； 
反對斯大林的專政472,486-87, 

613-14 ；與斯大林在察里津所扮演

)角色302-3,642；與接班人之中 

旣管。皿25,532留5紀 

555,563-64,572-73,584,586,590- 

91,605^,614-15,636-39,641-44, 

弥泊& 713,735-36；在蘇呼姆森 

534,537,541-42；與斯纔爾徳洛夫 

318~19；與保衛察里津30770；在 

盛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49又96; 

主張起用前沙皇軍官319~20,329； 

與伏羅希洛夫309,313-14 ；擔任陸 

海軍人民委員 258,289,297,306~10, 

313~14,319-20,326-31,339*0,356, 

359,391,436,542 ；辭去陸海軍人民 

委員職務557 ；與季諾維也夫474, 

525,545
托洛次基分子 Clrotslgites) 341 390, 

411-12,423,429,540,656
托爾斯泰,列夫(Ibistoy, Lev) 67

朱加施维里，扎扎(Jughashvili, Zaza) 15

朱加施維里 > 瓦諾(Jughashvili, Vano) 15

朱加施維里 >約瑟夫，參見：斯大林， 

約瑟夫

朱加施維里 > 雅科夫(Jughashvili, Yakov) 

106,114,116,466, 593,595
朱加施維里，葉卡捷琳娜•「凱可」 

(Jughashvili, Ketevan "Keke") 16, 

19,25,48-49,105, 594 ；嫁給貝索

16-17,20 ；幹雜活21,26 ；放瘍的傳 

聞20；斯大林對她的愛23；努力讓 

斯大林接受教育21 ；要求斯大林回 

到哥里22-23
朱加施維里，維薩里昂,「貝索」 

(Jughashvili, Besarion "Beso") 107 ； 
酗酒20,24 ；長相19-20 ；過去拖 

欠的税款48/9；去世U码17；落 

魄25> 28 ；迎娶凱可16-17,20，傲 

鞋匠15116,20；斯大林和他的關係 

22,24
朱可夫，格奧爾吉(Zhukov, Geo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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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夫，帕維爾(Mi£ Pavel) 655

米拉波伯爵(Mirabeau, Comte de) 185-86 

米哈伊洛夫，瓦西里(Mikha打ov, Vasily) 

424
米哈伊洛夫斯卡婭，普拉斯科維 

亞•格奧爾吉耶夫娜•「帕沙」 

(Mikhaiklovskaya, Praskovya Georgievna 

“Pasha")46

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Mikhail 
Aleksandrovich, Grand Duke) 126, 

160-61, 166, 170-71 ；遇害 280, 

403 ；被指定為尼古拉二世的繼承人 

178
米高揚，阿纳斯塔西•「阿纳斯塔斯」 

(Mikoyan, Anastasy "Anastas") 387, 

415-16,455, 684, 687, 701,709, 
720 ；忠於斯大林 455,465-66, 584, 

608,乃1 ；與斯大林的高加索之旅 

598, 600-1 ；與斯大林的通信684, 

721-22 ；任貿易人民委員607-8 

米歇爾遜機器廠(Mikhelson Machine

Factory) 284-85, 307,418

米寧，謝爾蓋(Minin, Sergei) 303, 308-9, 

313-14

米爾巴赫伯爵，威廉(Mirbach, Count 

Wilhelm) 270-71,273-74 ；串通反 

布爾什維克分子271 ；遭到暗殺 

274-75,442 ；談到布爾什維克有可 

能垮台271-72

米爾恰科夫,亞歷山大(Milchakov, 

Alexander) 548

老毛奇 > 赫爾穆特•馮(Moltke, Helmuth 

von [the Elder]) 4

老布爾什維克協會(Society of Old

Bolsheviks) 453

〈老妮妮卡〉(索謝洛)("OldNinika”

[Soselo]) 34

老廣埸街4 號(Old Square, 4) 426, 429-30 

考茨基，卡爾(Kautsky, Karl) 43, 79, 133,

151,201,347
自由(liberty) 131-32
自由派，自由主義(liberals, liberalism) 

132, 223
自由軍團(Freikorps) 323-24

自由貿易，新經濟政策的讓步(free trade, 

NEP as concession to) 389,406,416
自決(selfdetermination) 343,3^6-48,351, 

419

艾斯納 , 庫爾特(Eisner. Kurt) 323-24 

西伯利亞(Serbia) 141M4, 148-50,173 

西伯利亞(Siberia) 15,41,68,97,132,244,

270, 372, 381,402-3,447；共產黨 

680-81, 683-84 ；日本入侵 343-44 ； 

勒拿金礦大屠殺125-26,135 ；斯 

大林1928年的視察661-66,668, 

674-76,679,684,739 ；斯大林被流 

放到西伯利亞 9,53,133,152-53,173 

西南非洲赫雷羅人起義151-52

七創

亨利 » E. R. (Henry, E. RJ 61 

伯恩斯坦，愛徳華(Bernstein, Eduard)

78-79 .
但澤(Danzig) 315,363-64, 621

作秀公審(show trials) 464 ；列寧的要

求439do ；沙赫特事件7025,709, 

711,734

克列孟校 » 喬治(Clemenceau, Georges) 

315,317

克列斯廷斯基，尼古拉(Krestinsky, 

Nikolai) 322,390,423,425,428,441, 

451,453, 596, 621,692

克里米亞(Crimea) 332,357-59,362,365, 

374,379,447

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59,66-67,

91
克里姆林宮(Kremlin) 262 ； 1923年10月



1169
創

的到訪520-22 ；成為布爾什維 

及説總部263；斯大林的房間262, 

5肪;°昂尼德(Krasin, Leonid) 50,55, 

叫;,413,4几543 

上持科夫的小°w)⑶ 
克找,諸夫，彼得(KraSn°V，Py°tr 305 

克拉 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 173,661,

拉默，V V (Kramer, V.V) 414,489, 

491,535
舍辛斯卡婭，馬蒂爾達(Knes血ka, 

克 Mat/da) 127,186

克柳切夫斯基，瓦西里(KlyUcheVsky, 

■y^sili) 121
克倫佩雷爾，費利克斯(Felix Klemperer) 

412
克倫斯基，亞歷山大(Kerensky, Alexander) 

3,126, 178, 180-81, 184,202,213, 
228,233, 259,278, 338-39 ；作為左 

右兩翼都憎惡的人物195,211 ；下令 

逮捕布爾什維克領導人216 ；背景 

185-86 ；指控布爾什維克黨人叛國 

202-3 ；成立五人委員會2H-12 ；擔 

心克倫斯基捲土重來234-35 ；與科 

爾尼洛夫 204-5,208-10,212,219 ； 
與列寧 195-96,200,205 ；發動 1917 

年俄軍攻勢 196-200,212,219,224, 

269 ；在臨時政府中185-86 ；擔任 

最高總司令211 ；與羅曼諾夫家族 

280；召集國務會議205-7

克留科娃，索菲婭(Kryukova, Sofia) 121 

克茨霍維里，弗拉基米爾•「拉多」

(Ketskhoveli, Vladimir "Lado ) 33, 

50 ；死亡55 ；作為斯大林導師 

30-31, 38,44,47-48,50,55,735
克雷扎諾夫斯基，謝爾蓋(厘卽邮处， 

Sergei) 83, 100
克雷莫夫，亞歷山大(Krymov, Alexander)

166.20M,233

:黑農款2 
克謬諾盡鬻部:農

Gleb) 220,485 (K1yM4也

克德羅夫，米哈伊爾喝
lr<>v. Mikhail)

438-39
克魯舍萬，帕維爾(克魯舍维阿努，帕瓦 

拉奇)(Kmhevan/avdQueveanu, 

Pavalachii]) 100
克魯普斯卡婭，娜捷施達(Krupskaya, 

Nadezhda) 114,188,192,228,314, 

413,483,489,498,504,520,534,608, 

615 ；與反捷爾任斯基材料490 ；回 

憶列寧544；與所謂的列寧口授文 

件 484,490-91,494,501,512-14 ; 

與列寧之死534 ；列寧索要氯化物 

493 ；與列寧I■遺属」473,498,500-1, 

527-28,609；反駁《列寧死後) 

573-74 ；與斯大林 487-88,490,514, 

527-28,544；與接班人之爭564, 

577,580；與托洛茨基 501,525,542, 

547,572-74,632
克謝諾豐托夫，伊萬(Ksenofbntovjvan) 433 

克謝諾豐托夫，菲利普(Ksenofontov,

Filipp) 544-45
別佐布拉佐夫，亞歷山大(Bezobrazov, 

Alexander) 72
別洛博羅多夫，亞歷山大仍。"。「。厶” 

Alexander) 676
別洛斯托茨基，伊萬.「弗拉手米7 

(Belosto的,加"Vladimir ) 12

刖連基，阿布拉姆(Bek的处面 

593-94
則連基，格里戈里(Bek的Grig。?) 603 
需，揚傭濟斯，彼得鲫” 

别德內，螂楊(普里颜駐’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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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姆)(Bedny; Demyan [Pridvorov, 

Yefim]) 260,602, 604
利伯曼 , 西蒙(Liberman, Simon) 728 

利沃夫(利維夫，利沃夫)(Lw6w [Lviv,

Lvov]) 249,353,360,362, 365 ；紅軍 

未能佔領，362-63

利特爾頓，阿徳里安(Lyttelton, Adrian) 

223-24
利奥波徳，巴伐利亞大公(Leopold, Prince 

of Bavaria) 249
坎貝爾，托馬斯(Campbell, Thomas) 700 

坎納，格里戈里(Kanner, Grigory) 468 

希瓦(Khiva) 90,342, 373

希法亭，魯道夫(Hi陷rding, Rudolf) 151,

378,392

希特勒，克拉拉(Hitler, Klara) 23, 35 

希特勒，阿洛伊斯(Hitler, Alois) 34-35 

希特勒，阿道夫(Hider, Adolf) 23 ；啤酒

館暴動527 ；民族主義34-35 ；崛起 

2-3
志願軍(南俄武裝力量)268, 270, 295-96, 

332 ； 1919年志願軍的攻勢326- 

28 ；另見：白軍

〈我們在東部的任務〉(斯大林)(“Our

Tasks in the East") 369
《我們的意見分歧》(普列漢諾夫)(。“ 

Differences) 42

李卜克內西»卡爾(Liebknecht, Karl) 323 

李可夫，阿列克謝(Rykov, Alexei) 236,

328,394,464,480-83,498,513,516, 

534,538,563, 566-67, 596,613,619, 

633,652, 654, 676,685-86, 707-8, 

721,723 ；作為蘇聯領導人人選 

730-31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540, 

657,658,686 ；與糧食短缺 721-22 ； 

與新經濟政策685,728-29 ；與密謀 

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714-17 ；與 

沙赫特事件687-88, 698 ；與斯大林 

658,686-87, 699-700 ；與接班人之

爭 563, 564

李沃夫公爵，格奧爾吉(Lvov, Prine, 

Georgy) 166, 203, 207

李嘉圖 5 大衞(Ricardo, David) 40 
李維諾夫，馬克西姆(芬克爾施泰因，

梅厄；瓦拉赫，馬克斯)(Utvinov, 
Maxim [Rnkelstein, Meir;网ach,**) 

108,114,458,583,621-23,651,692 
村社(commune) 41-42,65-66,95-97 

189-90, 299,430,449, 567 ’

杜馬(Duma) 82-85, 90-91,93,99,109

】】3, 119,136,144-45,157,163,168, 
179,181,223 ；對勒拿金礦的調査' 

126 ；尼古拉二世 74,82.83,90~9L 

93-94, 101, 127-28, 158,163,166, 
169 ；臨時委員會170-73 ；臨時政府 

1乃-80 ；右翼101-2 ；斯大林對杜馬 

的看法105 ；斯托雷平94,97,101 

杜爾諾沃 » 彼得(Durnovo, Pyotr) 85-87,

90,92, 102,125,129-30,146,149, 

157, 167,173,187,408-9, 558 ；對民 

主的看法136 ；尼古拉二世134 ；政 

治洞察力和預見135-37 ；論與德國 

開戰可能造成的後果131,135 ；辭職 

91 ；在國務會議中134

杜闕蒂，沃爾特(Durancy, Walter) 543 

杜鶴寧，尼古拉(Dukhonin, Nikolai) 248 

汽車612 ；斯大林特別感興趣540-41 

沃伊京斯基，格里戈里(Witinsky,

Grigory) 628

沃依柯夫，彼得(Voikov, Pyotr) 442,634 

沃洛季切娃，壻麗亞(Volodichcva, Maria)

473,487,489-90, 527
沃洛格逹(Vologda) 260 ；斯大林在沃洛 

格逹 121-22, 124

沃倫近衞團(VbQiynian Guards) 169 
沃格羅夫，莫爾傑哈伊•「徳米特里」

(Bogrov, Mordekhai "Dmitry") 122 

沃茲徳維任卡街4號(M)zdvizhenk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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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法茲徳維任卡街5號(Vbzdvizhenka, 5) 

426,428
沙波什尼科夫1鲍里斯(Shaposhnikov, 

Boris) 378
»俄：農業，參見:俄國的農業；貴族 

57-58, 69, 84 ；專制政治制度，參 

見：俄國專制制度；與英國108-9, 

110,135-36, 140 ；在克里米亞戰爭 

中 59, 91 ；經濟 141, 161-62 ；教育 

制度66-67, 74 ；擴張主義政策1, 

3,12, 66-68, 71, 111, 127,140,145, 
556 ；沙俄的二月革命，參見：二月 

革命；糧食短缺165,189 ；外債66, 

69 ；對外政策 6, 71-73, 108-12,129, 

139, 144 ；疆域 1, 11,56,68,342 ； 

糧食出口 67, 662, 709 ；大改革29, 

59-60, 66, 8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中 150, 156-57, 162, 166,206-7,212, 

219,224, 231, 296, 312,316-17 ； I 

業化 65, 67,69-70, 91-92,141,645 ； 

與日本72—75,109,111-12 ；猶太人 

12,129；擁有土地的人“，16,97, 

188-89 ；馬克思主義 42-45, 54,74, 

78-79, 93, 137 ；現代性 92,94,97, 

119,129 ；民族主義 118-19,125 ； 

海軍73,75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爆發1必~49 ；農民，參見：俄國的 

農民；政治精英65,70-71,92-93, 

95,128-29, 136, 223 ；政治恐怖主 

義 59-61,74, 88-89,94,99,101,115, 

134；人口 175；無產階級，參見： 

俄國的無產階級；右翼98-102,118, 

122,126, 157 ；慶祝羅曼諾夫家族統 

治三百週年126-29,132,134 ；社會 

主義41, 176 ；國務會議82-83,129, 

134,179 ；選舉權 82,94,97,109, 

U3 ；與三國協約140,147 ；普遍徵 

兵 155-56 ； 1905—1906 年的起義 3,

沙皇/嬴記西化56 
皇，怖的帆哂

嚮则大F 527
沙皇亞歷山大二；

134；大感(所軸殺60,
沙皇亞歷111大，66邢

353入一世砥85,89,皿悦

'the

沙皇駡特雷響政部的螂

簣林緜49,52,76 ；另見;保安

處 冷乂

沙赫?’所謂蓄意瞬(Sh崛1M 

sabotage 屈 687-96,699

(private traders [NEPmen]) 
299-300,568,571-72,605,616,649, 
662,665-^6,695,730 '

肖凱-貝格，穆斯塔法©耐Beg, 

Mustafa) 253
肖斯塔科维奇，德精里(Shostokovich, 

Dmitry) 620
貝克，的瑟夫(Beck, Jozef) 562

貝利亞 > 拉夫連季(Beria, Lavrenti) 8,395,

542

貝奈斯，愛德華(Ben& Edvard) 316

貝塞爾，利季婭(Besser, Lidiya) 154

貝當，菲利普依tain, Philippe) 197

獅隊(Red Guards) 213,216,219,233, 

240,242,252,256,303,339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斯大林)(0”位 

PaMo October) 555
《走在列寧主義道路上位及加“

Path) 682
車臣，車臣人304,688

E噥冨脸牌伽”屁

邦契一布替即第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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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evich, Vladimir) 240, 250, 260, 

275-76,285, 287
邦契一布魯耶維奇，薇拉(Bonch- 

Brucvich, Vera) 285
里加條約(Riga, Treaty of； 1921) 392 

里茨勒，庫爾特(Riezkr, Kurt) 275,

282-83
里德，約翰(Reed, John) 201,220,246, 367

八副

亞戈達，亨里希(約胡逹，約諾霍姆)

(Yagoda, Genrikh [Jehuda, Jenokhom]) 

441,461, 536, 54 M2, 566, 588, 605, 
656-57, 665, 689,701,717 ；背景 

460-61 ；成為格伯烏第二副局長 

461-62 ；與密謀解除斯大林總書記 

職務715 ；與沙赫特事件691, 693, 

699
亞洲：日本帝國主義111 ；民族解放運動 

554 ；俄國的擴張68,111,554 ；斯大 

林對亞洲革命的看法625

亞美尼亞(Armenia) 238,343,365, 395, 

397, 400,475,480
亞美尼亞人(Armenians) 115, 479 ；格魯 

吉亞的15,496 ；梯弗利斯的29,49, 

479 ； 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 

绝政策】50

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Armenian Soviet 

Republic) 395

亞瑟港(旅順)，中國(Port Arthur

[Lushun],China) 71,73, 111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Alexander 

Mikhailovich, Grand Duke) 163

亞歷山德拉皇后(Alexandra, tsarina) 

89-90,119,128,159, 163, 166-68, 

170, 172,280 ；被殺害281 ；與拉斯 

普京159-61

佩列普列基娜，利季婭(Pereprygina,

Lidiya) 155
佩特里琴科，斯捷潘(Pe*nk0,S刖) 

383
佩特留拉'西蒙(Petliura, Symon) 353
佩斯特科夫斯基 • 斯坦尼斯拉夫 

(Pestkowski, Stanislaw) 264,270,349 
368 ；擔任斯大林的副手228To，

佩爾斯，伯納德(Pares, Bernard) 94 
《到柬方去》[Exodus to the East) 345 
《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布哈林)

(Path to Socialism andtheWorker-Peasant 

Alliance, The) 727
協約國(冋盟)(Entente [Allies]) 140,147 

221, 247, 256, 258, 273,364,561 ;布 

爾什維克佔領格魯吉亞397；希望 

東線缰續展開軍事行動265 ；與列 

寧向同盟國提出停火建議247-48 ; 

給白軍提供軍事援助296 ；瓜分奥 

斯曼帝國367 ；與波蘇戰爭353, 

355, 359 ；與羅馬尼亞378-79 ；目 

標是徹底打敗德國258 ；與托洛茨 

基的秘密談判265 ；為白軍提供補 

給 326, 352

命令主義(dccreeism) 435

坡克羅夫斯基，謝拉菲姆(Pokrovsky, 

Serafim) 636-37

坦波夫咫民暴動380-82,389,39A94, 

410, 575
奇日科夫 » 彼得(Chizikov, Pyotr) 121

奇阿圖拉(Chiatura) 86, 301 ；斯大林 

76-77,81

奉天會戰(Mukden, Battle of) 73,乃

「妮娜」(地下印刷所)(Nina [underground 

printing press]) 50
姆季瓦尼，波利卡將普-「布杜J 

(Mdivani, Polikarp uBudu") 346,399, 

477-80,487,490-9L 493,497,606

《委任狀》(埃徳曼)(“幻而歯The) 620 

孟什維克(Mensheviks) 1034 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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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23-24,133,137,188,195-96, 

198,201,212,221, 226,234,242-44, 

257,265,273,279, 297,312,351,382, 
385,393,439,735 ；布爾什維克與孟 

什维克的分裂78-81,103,108,114, 

122-24,137 ；在高力口索 112,124 ；在 

歐洲393,489, 553, 555 ；在格魯吉亞 

103,106,108,123, 133,244,395-97, 
399-400 ；孟什維克中的猶太人 

112 ；與十月革命218 ；支持臨時政 

府195 ；作秀公審464

季季利洛村(DidiLilo) 15,25,48

辅，卡羅利娜(Til, Karolina) 595 
季諾維也夫，格里戈里(拉多梅斯利斯

1) (Zinoviev, Grigory [Radomylsky]) 

104,121,123,152, 188,193-94,203, 

224,226, 234, 236, 261, 287,318, 

322, 330, 341, 354, 367-68,378,382, 

385,387, 392,407,412,471,490-91, 
495,497, 501, 512, 517-18,531-32, 

596~97,599,636,652,715 ；野心 

513 ；試圖把其他社會主義者吸收進 

布爾什維克政權235 ；「山洞會議J 

505-6,513,658 ；與中國 629-31 ； 
任共產國際主席510,609,615 ； 

與德國共產熬的政變圖謀509-11, 

5g5 ；與〈伊里奇關於啓記的信〉 

504-9,512-13 ；流放 713 ；回憶列 

寧545 ；與列寧之死534-35 ；與列 

寧「遺籍」498,499,606-7,648 ；對 

新锂濟政策的批評570-71 ；與十月 

革命 214,224,499,515,563-64,606, 

641,648 ；流亡 204-5,212 ；與斯大 

林的專政 472,474, 506-9, 513 ；與 

接班人之爭 493, 525, 552, 563-64, 

577-78,580, 582, 584,586,604-7, 

614-15,636,641-43,648.651,656, 

713,716,729,736 ；與加米涅夫及斯 

大林的三頭同盟517, 563 ；與托洛

茨基 474,525,545

季霍米羅夫»列夫(Tikhomirov, Lev) 139

屈爾曼男爵,理査徹, (Kuhlmann, 

Richard, Baron von) 249

帕夫洛夫斯基近斯後備營(PMowlcy 

Guards) 169

帕夫洛娃，安娓個v!ova,MM)127

帕夫洛维奇大公，得米特里(Pavlovich， 

Dmitn, Grand Duke) 163

帕尼娜，索菲婭(Panina, So£a)439

帕绍，德国(Passau, Germany) 35

帕莱奥洛格 • 莫里斯(Prologue,Maurice) 

163
帕维爾•米留可夫(Miliukov, Paul) 90, 

132,139,157,163,17&-S1,188, 

194-96,201,207,227-28

彼得一世「大帝」，沙皇(Peter「加 

Great," tsar) 56-57,88
彼得二世，沙皇(Peter H, tsar) 88

彼得三世，沙皇(PeterHI, tsar) 89

彼得格勒(Petrograd) 159,173,214,235, 

298 ； |■流血的星期日」大屠殺7174, 

126,164 ；布爾什维克撤港25L61 ； 

布爾什维克细部186-87,190-91, 

203,215 ；契卡382；食品短决 

270；德軍的推進259,271； 士兵 

和水兵起義202；斯大林在彼得格 

勒 117, 121-22,132-33,186,190 ； 

再現「猛攻冬宮J338~39；龍工和抗 

議 81-82,144,164,166,167,382-S3, 

410 ；駐軍168 ；维堡區186-87, 

204；白軍的推進330；婦女的题包 

遊行165,167 ；另見：列寧格勒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赛维埃(Petrograd Sovia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 170, 

182,198,202,206,247；布对什维克 

對它的控制212-13,2旧19；中央執 

行委員會-參見：讎埃中婶行委 

員會；取代鷗181 ；軍事革命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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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參見：軍事革命委員會；十月革 

命是推翻蘇維埃的政變223 ；與臨時 

政府181-82,191 ；托洛茨基擔任主席 

212-13 ；另見:莫斯科蘇維埃

彼得堡蘇維埃(Petersburg Soviet) 81-82, 

84-86
彼得斯，雅科夫(Petcrss, Jdkabs) 287, 346, 

374-75, 502
彼得羅夫斯卡婭，斯特凡尼婭

(Petrovskaya, Stefania) 121

彼爾姆(Perm) 314,403
拉扎德兄弟公司(Lazard Brothers) 148

拉比諾維奇»伊薩克(Rabinovich, Isaak)

620
拉比諾維奇»拉扎(Rabinovich, Lazar) 

703-4
拉米施維里，伊西多爾(Ramishvili, Isidor) 

51,267.399
拉米施维里，諾伊(Ramishvili, Noe) 78 

拉狄克，卡爾(Radek, Karl) 188, 249, 250,

258,275,315,318,358,365,367,

376-77,390,407,464,492,495, 510,

560,678-79
拉帕洛條約(RapalETkatyof； 1922)

44546,473, 509, 560-61, 599
拉林，尤利(盧里耶，米哈伊爾)(Larin, 

Yuri [Lurye, Mikhail)) 452, 615
拉舍维奇，米哈伊爾(Lashevich, Mikhail)

331, 505-6, 536, 548, 576, 60M, 652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季安(克里斯托•斯 

坦切夫)(Rakovski, Cristian [Stanchcv, 

Kjyasro]) 476, 478,496-97, 503, 572, 

645-46,650-51,656,677,692

拉柯巴 ) 涅斯托爾(Lakoba, Nestor)

541-42

拉科西，馬加什(RAkosi, Maryas) 325, 525

拉特瑙 > 瓦爾特(Rathenau,胸ther)

445*6

拉脫维亞 98, 249, 509, 556-57, 604 ；與徳

國共產黨的未遂政變522 ；成為獨立 

國家 238,342^3

拉脫维亞步兵260-61

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人(Social Democrats, 

Latvian) 103
拉脫維亞旅261,276,281-82 ；對契卡的 

攻擊277-78

拉莉娜，安娜(Larina, Anna) 262

拉敦斯基，伊萬(Radunski, Iwan) 286
拉斯科爾尼科夫，費奧多爾(伊利英)

(Raskolnikov, Fyodor [Ilin]) 302,306, 

366, 393
拉斯普京 > 格里戈里(Rasputin, Grigory) 

159MO, 167-68 ；被謀殺 163,182
拉齊斯，馬丁(蘇徳拉布斯，亞尼斯) 

(Lacis, Manins [Sudrabs, Janis]) 276, 

278,439
拉德琴柯，斯捷潘(Radchenko, Stepan) 

44〃

明仁斯基，維亞切斯拉夫(M口yhski, 

Wiaczeslaw) 238-39,250,329,504, 
617,635,647,656,665,691,712 ；背 

景459-60 ；擔任格伯烏副局長459, 

461 ；擔任奧格伯烏主席608

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 4, 18,732 
明斯克354,358,360 ；俄國社會民主工就

的成立44W5

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367,372,395
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ity) 10, 

12-13
林肯，亞伯拉罕(Lincoln, Abraham) 410 

果戈理，尼古拉(Gogol, Nikolai) 58 
武爾費爾特，娜塔莉亞(Wulfet, Nadya)

161
法西斯主義(缶cism) 123, 549-52,725 > 

與羅馬尼亞589-90 ；斯大林的錯談 

理解550-51

法貝爾熱，彼得•卡爾(Fabe明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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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127
法里纳奇 , 羅伯托(Farinacci, Roberto) 552 
法國83 ；反布爾什維克政策247,343 ；

殖民帝國4, 151,316 ；與俄國結成防 

禦同盟109-10；徳國的備戰50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150, 152,156, 
197-99 ；《洛迦諾公約》561-62 ；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47；波蘭558, 
589, 623 ；對蘇關係 560,645,693, 

733 ；三國協約140,147；凡爾賽條 

約315-16, 559
法國共產感519-20,645

法國革命(French Revolution) 95,186,196, 

233,349, 650
(法蘭西內戰〉(Civil War in France) 232 
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 386-87,502 

波波夫，德米特里(Popov, Dmitri) 277-78 

波將金公爵(Potemkin, Prince) 90 
波斯，另見：伊朗

波斯尼亞青年黨(Young Bosnia) 142-43

波斯尼亞一黑塞哥維那(Bosnia- 

Herzegovina) 110,142,144
波斯克列貝舍夫，亞歷山大 

(Poskryobyshev, Alexander) 375-76,705
波斯帝國(Persian Empire) 12

波斯語(Persian language) 12,344

波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Pers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366-67
波爾科夫尼科夫»格奧爾吉(Polkovnikov, 

Georgy) 216
波赛戰爭(Polish-Soviet War > 1919-20) 

352-65,376-79,406 ；斯大林的看 

法354-55,357-58 ；斯大林的角色 

361-63,365,377-78
波關，波蘭人(Poland, Poles) 98,119,157, 

249,258,271,315,344,349,377,406, 

478, 522,556-57,560,588,605 ；與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352；與白 

俄羅斯616-17 ；與法國558,589,

篇體品旣請 
荒悌般將

吃上會胪人($睜》0 

Polish) 103
旣豐产晒，M37 
颇革命委員會(PolkhRevUutionay

Committee) 341,365,377 
颇國家民主寫(National Demoed

Polish) 600
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 37,41

社會主義(sodalism) 3,3M0,176,190 ； 

右翼接受社會主義21O~H ;在俄國 

4L 132,231 ；成為斯大林的人生使 

命93 ；另見：具團的政黨

《社會主義通報》(Socialist Herald 393, 

489,553,555
《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普列漢詣夫)

(Socialism and Political Struggle) 42
〈社會主義積累的基本規律》(普列奥 

布拉任斯基)(*Fun(hm«KalLawof

Socialist Accumulation, Hie") 566
社會民主黨人(Social Democrats) 9,151, 

195,336,397,550
〈社會民主雜樣理解民族問題？〉(斯 

大林)(“How Social Democracy 
Understands theNational Question") 77

社會科學研戀俄羅斯協會如讪 

Association of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706
社會革鰭(須m2。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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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 79, 98, 103, 113, 117, 133,135, 
137.176,185, 187,195-96,198,212, 
217-18, 221, 234-35. 239-40,24244, 
246,381-82,392-93,439 ；另見：左 

派社會革命無人

社會革命黨人的土地法令(Socialist 

Revolutionary Land Decree) 239-40 
《股市報》176 
芬閑 90,478, 556-57, 604 ；徳國(占領

243 ；成為獨立國家238,342口3 ；為 

喀琅施塔得叛亂分子提供政治庇護 

391 ；列寧在芬闕114,213,222 ；蘇 

聯與芬蘭590
芬闌內戰256

芬蘭社會主義工人共和國256

花剌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Khorezm 

Peoples Soviet Republic) 373
金融業63
門捷列夫，德米特里(Mendeleev, Dimitri) 

37,91
阿巴希澤，達維德(Abashidze, David) 

36-37,46
阿加别科夫，格奧爾吉(•阿魯季諾夫) 

(Agabekov, Georgy [Arutyunov]) 667 
阿布拉米澤一齊哈塔特里施维里，馬绍

(Abramidze-Isikhitatrashvili, Masho) 17 
阿布哈茲，阿布哈茲人15,496, 541,557, 

564

阿列克謝皇太子(Alexei, tsarevich) 90,126, 

128, 158-59, 166,170-71 ；血友病 

160-61, 178 ；被殺害 281

阿列克謝耶夫，N.R (AJckseev, N. R) 

304-5
阿列克謝耶夫，米哈伊爾(Alexeyev,

Mikhail) 159, 163,166,170-72,182, 

197, 207,211,228,248,268,282,295 
阿克雪里羅得,帕維爾(Axelrod, Pavel)

45, 135, 188
阿利盧耶夫，謝爾蓋(Alliluyev, Sergei) 53,

55, 117,264, 594
阿利盧耶夫家族(Alliluyev family) 155, 

193,466
阿利盧耶娃 , 安娜(Alliluyeva, Anna) 193, 

314
阿利盧耶娃，娜捷施達•「娜佳」 

(Alliluyeva, Nadezhda "Nadya") 264, 

301, 314,398, 593, 633 ；頭疝及抑 

鬱症466,468, 594 ；在列寧秘書處 

413,466-67,484 ；清施及恢復候補 

黨員資格467-68 ；斯大林對她的追 

求193 ；與斯大林的婚姻117,264, 

466-67,594-95,707,719
阿利盧耶娃，斯維特蘭娜(Alliluyeva, 

Svetlana) 10,595,633,719
阿利盧耶娃，奧莉加(Alliluyeva, Olga) 

193, 594
阿傑利哈諾夫皮革廠(Adelkhanov 

Tannery) 22, 25, 43, 48
阿富汗109, 391

阿塞拜疆(Azerbaijan) 343, 365-66, 368, 

395, 397,400, 475,480
阿爾馬一阿塔(Alma-Ata) 676-79, 719
阿爾曼徳，伊涅薩(Armand, Inessa) 151, 

188, 285,413, 531
阿爾圖佐夫，阿爾圖爾(Anuzov, Artur) 

461,635,657
阿希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 269 ；英軍 

登陸282-83

阿维洛夫，鲍里斯(Avilov, Boris) 221,258 

阿澤夫，葉夫諾(Aze£Evno) 117 

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 36 

青年土耳其蕪革命(Young Turk

Revolution) 131-32

青年共產國際(Communist Youth 

International) 613, 644

非工業化國家的饑荒6A64

非洲 65,7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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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副

俄土戰爭66

俄日戰爭(1904-1905) 73,乃-76, 81,109, 

134, 167, 185
俄軍，13,15-16 ；布爾什維克鼓動人員 

198 ；崩潰248, 252 ；與立憲會議選 

舉244 ；復員258 ；擅離職守172, 

197 ；與二月革命 169,172,175 ； 

粮食短缺164,166 ；物資匱乏156, 

162 ；兵變163, 200 ；民族主義分裂 

202 ； 1917 年的攻勢 19800,204, 

212, 219, 224 ；與一號命令 181-82, 

200 ；與二號命令182 ；臨時政府對 

軍隊的破壞181 ；激進化223-24 ； 

斯大林被免除兵役155 ；另見：紅軍

俄國大臣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 

Russian) 60,86,179

俄國內務部(Internal Af&irs Ministry, 

Russian):與財政部的競爭69 ；另 

見：保安處；沙皇警察

俄國內戰(civil war, Russian) 231, 269, 

282-83, 298, 325-29,350,356-60, 
369, 380,436, 642 ；後果 405-6 ； 

易貨經濟450；布爾什維克的優

" 勢332-33 ；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鞏 

固290, 336-37 ；傷亡332 ；缎濟 

戰406 ；糧食短缺405 ；通貨膨 

脹450；列寧334；內戰期間專業

•人員的大量外流405 ；民族主義 

345-46 ； 1919 年攻勢 335,370- 

71 ；宣傳戰335-36；斯大林的角色 

295, 297, 302-10, 314, 320, 327-28, 

332, 334-35, 339,379 ；托洛茨基的 

角色 284-86, 289, 297-98,302-4, 

306-10. 313-14, 319-21,325-31, 

334-35, 339-40 ；溫格恩一什捷繭 

恩貝格400-1 ；白軍的決定性的失 

敗379

俄曾，产 On* Church) 

,阳4;另見：柬正敎 

颱F主融卡傑特)叫… 

:北矶刖，配加)90, 

^8.105,109,130, l32,136.37, 

,空」78,180,】84"95~96,199, 
例嗣的資,239,2424,孙464 
俄國的君主帆酬小比2 

誓an) 3,10,57-6。, 88,⑵；農 

業 65；官僚制 57-59,69.71,83, 

12°；總理府430 ；立憲主義56,60, 

78~79,82.84-85,90,92-94,98-100, 

10311091 * 127-28,132,137,157, 

171,173,223；大臣會議 6。, 86； 
杜馬1另見：杜馬；第一次世界大 

戦與俄國君主専制的崩潰173；工 

業化 65 ；爭鬥 54,66.67,74,137, 

157-58 ；討厭大眾政治130 ;現代性 

62M3,6义7；與彼得大帝5a57； 
對政黨的鄙視137,157 ；與政治恐 

怖主義101H ；總理制83-85 ；與 

1905-1906年的暴動81
俄國的無產階級(proletariat, Russian) 

25,40,42-44,54,115,169,349； 
「流血的星期日」7474；布爾什維

克的鼓動186 ；共產黨人在無產階 

級中的根基不牢42k27；無產階 

級專政203,225,232,337 ；對蘇維 

埃政權日漸不滿695-97；勒拿大 

屠殺125-26,135 ；大逮捕1%； 
1905-1906 年的起義 73-74,76,92, 
104,130,132,167 ；農民的支持 

205 ；與沙赫特事件696；罷工和抗 

議 4*4,48,67.73-74,79,81-82, 
84-86,125-26,144,164,16X7, 
382-83,410,517-18,57。；要求成立 

工會385 ；失業548
《俄國的新统治者〉(戴维斯)("RM" 

New Ruler")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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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農民（peasants, Russian） 11, 37-38, 
42-43,93, 100, 409 ；布爾什维克起 

初對農民忽視237,426 ；與集體化， 

另見：集髓化；村社4142,65-66, 

95-97,189-90, 299,430,449, 567 ； 
對共產無人的看法474, 548-49, 570, 
611,625, 655, 6乃；在立憲會議選 

舉中243-44 ；糧食短缺165 ；不懂 

得最好的耕作方式449-50 ；強佔土 

地 189-90, 220-21,239, 296,420-21, 
449 ；列室不睡解農民299-300 ；作 

為工業品的市埸570, 664, 681 ；與新 

經濟政策，參見：新經濟政策；農 

民窓員的數垃426 ；對無產階級的 

支持 205 ；叛亂 67,75, 84, 132, 135. 

224,379-80, 388-89, 393-94,405, 
410,470, 575 ；與斯大林 103. 320, 

568-69 ；另見：集體化；與斯托雷 

平95-96 ；與1920-1921年的冬天， 

3乃-82 ；另見：俄國農業；富農

俄國社會民主工窓（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 RSDRP） 

45, 51-52,76, 98,107, 114, 118, 130, 
259 ；第一次代表大會（明斯克） 

4 J5 ；第二次代表大會（倫敦）, 

78-80, 201 ；第三次代表大會（塔墨 

爾福斯），80-81 ；第四次代表大會 

（斯徳哥爾摩）.102-3 ；第五次代表 

大會（倫敦），108, 112-113 ；採取 

反恐怖主義政策，113-14 ；布爾什 

维克與孟什維克的分裂，78,79-81, 

103, 108, 114, 122-24, 137 ；中央委 

員會，參見：中央委員會；布拉格 

代表會議，122-24, 132, 154 ；參見：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

俄國社會民主工記布拉格代表會議 

122-24, 132, 154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髙加索支部50-51 ； 

斯大林與之結怨52-53, 78 ；布爾什 

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分裂78, 80-81, 

114
俄國社會民主竄人（Social Democrats, 

Russian） 50-51, 82, 98, 102, 125, 129, 
135,242*4,458,464

《俄國信使報》（欣198

俄國革命：邊疆省份183 ；公民自

由183-84, 186 ；糧食短缺240, 

298-99 ；缺少中央權威238 ；語言和 

階級175, 187 ；穆斯林183-84 ；民 

族主義分裂活動202, 238 ；社會主 

義231 ；暴力和無政府狀態239N0, 
242 ；另見：布爾什維克政權；布 

爾什維克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 

命；臨時政府

俄國海軍11,224 ；與立憲會議選舉

244 ；復員258 ；與二月革命172.

175
俄國貴族57-58,69, 84 ；佔有的土地 

188-90
俄國農業65,93, 298-300 ；合併674 ； 

出口 93, 136, 164 ；「非常措施」政 

策 697,705,709-10, 712-13,722 ； 
1921—1922年的饑荒447-49 ；現代 

化不足449-50, 663, 671-72 ；產量低 

93,447, 566, 568, 649, 659, 662-64, 
680, 700-1,721-23 ；斯托雷平改革 

95-97 ；戰時沒收土地的做法189 ； 
另見：俄國的農民

俄羅斯人民同盟（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98-101, 118, 137, 163, 182

俄羅斯化348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RSFSR ；蘇俄）（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 
Soviet Russia]）:入侵亞美尼亞 395 » 
與民族自治共和國371 ；與英國的 

貿易協議391-92 ；中央執行委員 

會476 ；與中國404-5 ；與建立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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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聯盟475 ；外交關係391-92 ；經 

濟，參見：蘇維埃經濟；1921-1922 

年饑荒，參見：1921-1922年饑 

荒；成立251,350 ；第四次代表大 

會580 ；與喀琅施塔得叛亂383-84, 

387 ；與蒙古獨立404-5 ；穆斯林 

368-69 ；在波闌戰爭中，參見：波 

蘇戰爭(1919-1920)；與德國的拉 

帕洛條約 445-46,473,509,560-61, 

599 ；斯大林制訂憲法草案266 ;

與坦波夫叛亂380-82 ；貿易理斷 

483-84 ；兼併突厥斯坦388 ；與烏克 

蘭 386,4乃-76 ；在 1920-1921 年冬 

季379-82 ；另見：布爾什維克政權 

俄羅斯國家銀行238-39 

俄羅斯聯邦民主共和國(Federal

Democratic Russian Republic) 254

保加利亞316 ；共產黨政變失敗514-15 

保守主義39
保安處(政治警察)(。物的扁【。妨的“〃 

otdtlenie\ political police]) 61-62,67,

.69,71,乃一76,79,93,104,114-15,
<- 126,130,160,439,441 ；與二月革

.命168-69 ；臨時政府解散保安處

：180 ；對革命組熾的滲透117-18, 

133,164 ；與右翼100 ；逮捕斯大林 

133 ；監視斯大林117,121 ；與斯托 

雷平被剌事件122 ；另見：沙皇警察 

'機關

保羅一世,沙皇(Paul I, tsar) 89-90 
《信仰吿白》(斯大林)(Cm*) 77 

勃朗施坦»阿涅塔(Bronstein, Aneta) 200 
勃朗施坦,達维德(Bronstein, David) 200 
南髙加索，參見：高加索 

南髙加索社會民主蔡人(Social Democrats,

South Caucasus) 53
南高加索聯邦(South Caucasus Federation) 

479-80,496-97
南斯拉夫511

:髅證—
口里曼，埃夫里爾(H .
哈爾季格维田2"犯Averdl) 611
雨:施維里7维德•「莫赫塞J

(Khanishvili, David-Mokheve") 52 

口爾科夫(Kharkov) 15,79,266,326.27, 

355
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 677,700-1

契切林，格奧爾吉(Chicherin, Georgy)

262,275,283,359,366,386,392,

404,44X4,446,511,525,560,

562,589,61318,622,631,635-36, 
651,692-93 ；與布羅克多夫一開曹 

559-60 ；與李維諾夫的關係458 ；由 

斯大林任命457 ；與斯大林的通信 

407-8 ；工作習償457-58
契卡(Cheka) 237, 262,264,273,291, 

374-75,384,433 ；與米哈伊爾大公 

被害280；腐败294 ；成立241 ；在 

格魯吉亞39% 541H2 ；與喀琅施 

塔得叛亂393 ；拉脫維亞步兵的進 

攻277-78 ；逮捕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278 ；地方支部293-94 ；盧比揚卡 

總部和監獄437-38 ；暗殺米爾巴赫 

的陰謀275-76；殺死沙皇尼古拉及 

其家人281；揭露「民族中心」陰謀 

333 ；在彼得格勒382 ；沒收財物

241-42 ；建議限制契卡權力439 ； 

被格伯烏取代439,448 ；暴虐的名 

聲438 ；斯大林對它的控制438 ； 

就地槍決294 ；在察里津，參見： 

察里津契卡；對契卡的普遍憎惡 

241
契訶夫 , 安東(Chekhov, Anton) 10 
威爾遜，伍德羅(Wils* Woodrow) 315,

封建主義(feudalism) 4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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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51, 154
帝國參政院(Imperial Senate) 89, 263-64, 

278,285,317, 319,334,413,428-29, 
521-22, 540

《怎麼辦？》(列寧)(廟公力勿及。呐?) 

51,79,287
恰夫恰瓦澤，伊利亞(Chavchavadze, Ilya) 

32-33,36,38,43-44
恰金,彼得(博爾多夫金)(Chagin, Pyotr 

[Boldovkin]) 586
恰爾克維阿尼，克里斯托弗爾 

(Charkviani, Kristopore) 16, 20-21 
政委(commissar):作用的增大339 ；在紅 

軍中 339,351
政治局(politburo [political bureau]) 322,330, 

390-91,423-24,426,428,430,582, 

585,607,615,652,730 ；與英國的大 

罷工598-99 ；與集體化，675-76 ；為 

徳共的政變提供帮助5”, 515 ；成為 

斯大林專政的關鍵596 ；與列寧即將 

去世的問題492-93 ；與列寧的關係 

413,415,484,489 ；俄羅斯人右多數 

656 ；特別密碼單位433-34 ；與斯大 

林的專政687,699-700 ；斯大林向政 

治局要求辭職508,607,614 ；列寧領 

導下的最高決策機構428-29 ；與托 

洛茨基 414-15,488,520,522,615 ；季 

諾維也夫被逐出政治局607

施利芬伯爵，阿爾弗雷德-馮(Schlieflfen, 

Alfred, Count von) 145

施利芬計劃(Schlie&n Plan) 145, 147, 310 

施泰因貝格»伊藤克(Steinberg, Isaac)

292-94
施特雷澤曼1古斯塔夫(Stresemann, 

Gustav) 510, 561-62
施略普尼柯夫，亞歷山大(Shi尸pnikov, 

Alexander) 190, 222, 300, 346, 385

施魏策爾 , 薇拉(Schweitzer, Vtra) 155, 

173
《星期日工人報》(S“旳1%浅")573

柏林條約(Berlin, Treaty ofi 1926)

587-88
查古明尼，謝爾蓋(Zagumyonny, Sergei) 

670-71
查拉，特里斯唐(Tzara, Tristan) 227, 230 

查蘇利奇 , 維拉(Zasulich, Vera) 45 
柯秀爾,弗拉基米爾(Kosior, Vladimir)

500
柯秀爾，斯坦尼斯拉夫(Kosior, Stanislaw) 

457, 670, 677-78, 705,712
柯倫泰，亞歷山徳拉(Kollontai, 

Alexandra) 346, 385
柯爾佐夫，米哈伊爾(Koltsov, Mikhail) 

566
洛迦諾公约(Locarno Peace Pact > 1925) 

561-62
流血的星期日(Bloody Sunday) 73-74, 

126, 164
《為沙皇獻身)(格林卡)(丄毋力”儿及5 

A) 127
皇村(Tsarskoe Selo) 74, 86, 92,167, 

170-72 ；被白軍佔領330

科科夫佐夫,弗拉基米爾(Kokovtsov, 

Vladimir) 281

科韋爾逹，鮑里斯(Kovcrda, Boris) 634

科特拉列夫斯基，S. A. (Kotlarevslqr, S. A.)

183
科索沃戰役(Kosovo, Battle of，1389) 142 

科茲洛夫斯基，亞歷山大(Kozlovsky,

Alexander) 346, 392-93
科馬羅夫，尼古拉(Komarov, Nikolai) 516 

科爾尼洛夫，拉夫爾(Kornilov, Lavr)

174, 177, 184-86, 200, 228, 248, 

320, 356 ；未遂政變 207-12, 219 ； 

死亡268, 295 ；與克倫斯基204-5, 
208-10,212,219 ；在莫斯科國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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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上206-7；任彼得格勒軍區司令 

20平,211 ；任「志願軍」司令268 

科热夫尼科夫，A. M. (Kozhcnikov, A. M.) 

414
科諾普列娃»利季婭(Konopkva, Lidiya) 

285
科羅特科夫，伊萬(Korotkov, Ivan) 512 

突厥斯坦(TUrkestan) 58,145,243,253-54, 

266,371-72,387,407,451-52 ；伏龍 

芝在突厥斯坦373-75,387 ；突厥斯 

坦的穆斯林253-54,502-3 ；紅軍在 

突厥斯坦372-74 ；瓦利季逃往突厥 

斯坦371-72

突厥斯坦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Turkestan 

Autonomous Socialist Republic) 375> 

388
突厥語12,344

紅色百人團(Red Hundreds) 77,81 

红色恐怖(Red Terror) 287-88,373,405 

紅色教授學院(Institute of Red Professors) 

545-46,705,713
《紅色莫斯科》337

《紅色騎兵軍》(巴別爾)(RNCn/a/g) 359 

《紅星報》(&451

紅軍(Red Army) 266,268,277,286,289, 

293,343,366,451,642,688 ；砧領阿 

塞拜疆395 ；進攻布哈拉373~74 ； 

與羅馬尼亞的衝突360 ；沒有做好戰 

鬥準備 557,604,619,621-22,638 ； 

政委制339,351 ；在克里米亞379 ； 

復員344,426,436 ；與糧食短缺64% 

662 ；紅軍中的前沙皇軍官297-98, 

306,309,314,319-21,329,33M0, 
351,356-57,393,574-75 ；入侵格魯 

吉亞397,398 ；與工業化574,587 ； 

與德國的軍事合作協議446 561,587, 

617-18,621,638,704-5 ；職務名冊 

436 ；與奧格伯烏574-75 ；紅軍中的 

黨員數量344,574 ；紅軍中的農民

勰髅即所炯啲 

案對36；即觸2即鞄 

薔旣产74；斯大林要求 

普&帆32C；斯大林断 

紅誰鬻家297 ；斯大林利用 

鬻仃贻教育的37；與坦波 

黨产；托驗懸求螂強 

鬻讐297 ；從沙皇政艇得

332-33 ；在察里津 30Z3Q5； 
紅/寶斯坦372-74 ”占鹹倫仞 

軍政治部(Red Army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557
《紅旗報》(助，陶"，版)515

美國：繼濟增長HI9,612；加4年金 

融危機148；在第一次世界大戦中 

248,31kl 1 ;工業化以662 ；自由 

主義132；大生產612；鐵路泡沫 

必；第17修正案83；奴隸制19；與 

蘇聯的關係611-12；鋼鐵生產63； 

凡爾賽條約315-16
美國內戰(CivilWar,U.S.) 18~19

美國的第17修正案(Swntemh

Amendment, U.S.) 83 ；其中的作秀 

公審702H, 709,7H, 734 ；與斯大林 

689,691,694,698,709,711,714-15, 

733
美國國會與賑濟俄國俄荒(Congress, U.S., 

Russia &mine relief and) 448-49
美國救濟署(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ARA) 44M9
耐普曼，參見：私商(NEPmen,w private 

traders)
《耶稣傳》(勒南)(为力丁工 

胡佛，赫伯特(HM Habe#餌賑済 

俄國饑荒活動448

胡瞿為里,瓦諾(Khuts汕疝,晒) 

胡特希臓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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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協約》(Anglo-Russian Entente >

1907) 109-10,135-36,140 
英帝國 4,141,151,316 
英軍在摩爾曼斯克登陸265W6,282 
英國(大不列顛)：反共政策247,343-44, 

558-59,624 ；阿爾漢格爾斯克登陸 

282-83 ；把俾斯麥視為威脅6 ；遠征 

髙加索270,397-98 ；克里米亞戰爭 

59,67 ；經濟狀況 7, 148,587-88 ；英 

俄協約 109-10,135-36,140 ；對外 

貿易 108-9,139,146 ；大罷工 588, 
598-99,613 ；德國的戰爭賠款509 ； 
英徳關係 139-40, 560-61, 587,621 ； 

成為全球性的大國108-9 ；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中 150, 152, 156, 197-99, 
312,316-17 ；工業革命40 ；英日 

關係111 ；自由主義132 ；《洛迦諾 

公約》561 ；海軍111, 140 ；與第一 

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46-49 ；與波 

蘭的關係616 ；警方搜查蘇聯駐英 

辦事處631-32 ；與波蘇戰爭'355, 

35S-59 ；首相職務83-84 ；對俄政策 

265-66 ；秘密情報局284 ；破譯蘇 

聯密碼553 ；與蘇聯的關係617-18, 

622-24, 632, 638 ；對蘇貿易 391-92, 

599, 632 ；承認蘇聯558 ；斯大林對 

英國的看法558 ；斯大林把英國視為 

頭號敵人623-24, 631-35 ；鋼產量 

63 ；工會599 ；三國協約140,147 ； 
與沙俄的關係108-9 ；與凡爾賽條約 

315-16
英國情報機關破譯俄國密碼391-92 

軍群爭論(military controversy) 319-21 

軍事革命委員會(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 MRC) 215-17,219, 233, 

511
迪克森1赫伯特,馮(Dirksen, Herbert 

von) 587
《革兪士兵银》(So以油炉tbe Revolution、305

索引

革命特別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 
381-82

《革命與文化》(Ke必筑468

韋爾托夫，濟加(Venov, Dziga) 440

韋爾納茨基，弗拉基米的(Vernadsky, 
Vladimir) 721

韋爾裡夫斯基»亞歷山大(Verkhovsky 

Alexander) 293
韋爾濟洛夫,瓦西里(Verzilov, Vasily) 720

十劃

俾斯麥 » 奧托•馮(Bismarck, Otto von)

4, 70,72,83, 94-95, 109, 113,119, 
13M1 ；論政治的藝術5-6 ；與俄國 

5,7 ；統一徳國 4-7, 18,732
倫金，庫茲馬(Ryndin, Kuzma) 653

哥里(Gori) 2,8-9, 14-15,20-21,23-26, 

28,36, 53
哥爾克莊園(Gorki estate)：列寧在哥爾克 

莊園 413-14,416-17, 428,440, 476, 
482 ；斯大林的探望413-14, 416-17, 

476
哥薩克(Cossacks) 13,254, 268, 270, 296, 

304-5, 310,326,356,401
唐恩 » 費奧多爾(Dan, Fyodor) 137, 396, 

469

埃塞俄比亞64

埃赫，羅伯特(Eihc, Roberts) 683

埃德曼，尼古拉(Erdman, Nikolai) 620

孫中山626-27

施扎科娃，瑪特廖娜(Kuzakova, 

Matryona) 121

座丘克汗，米爾扎(Kuchek Khan, Mirza) 

346, 366
施列伊卡(Kureika) 154, 194

庫西寧，艾諾(Kuusinen, Ain。)526

康西寧，奧托(Kuusinen, Otto) 412,442, 

526, 609



1183

的匿)4。丿3

,貝拉(Kun, B61a) 324-25,367

(Kuban) 268,270, 297

林，亞歷山大(Kuprin, Alexander)

螳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8, 

39,151，232
貪破命-世 > 法國皇帝(Napoleon I, 

efnpCror of France) 2,4,185-86

羅俞三世，法國皇帝(Napoleon HI, 

emperor of France) 7

書記處(secretariat) 423-5,430,434
j卷烏(國家政治保糊局)(GPU[Stat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439,448,

459/2 ；腐敗461X62 ；驅逐和流放 

44o ；超出法律之外的權力440 ；與 

作秀公審440 ；另見：奧格伯烏

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Petrovsky, 

Hryhory -Grigory") 390,579,596,613
格拉塞爾，瑪麗亞(Glasser, Maria) 488-89 

格拉德斯通，威廉(Gladstone, William)

19
格拉澤，吉奧(Geladze, Gio) 28
格拉澤，桑徳拉(Geladze, Sandala) 28
格拉澤，葉卡捷琳娜(Gdadze, Ketevan) 

參見：朱加施維里(葉卡捷琳娜， 

幽可」

格林卡，米哈伊爾(Glinka, Mikhail) 127 

格奧爾吉大公160
格雷，愛德華(Grey, Edward) 14M7,149 
格魯吉亞86,342,366,473,4乃；格魯吉

亞的亞美尼亞人496 ；格魯吉亞的布 

爾什維克106,267；布爾什維克接管 

格魯吉亞396-400 ；成為獨立的共和 

國238,343,395 ；格魯吉亞馬克思主 

義30, 38,43~14 ；格魯吉亞孟什維克 

103,106,108,123,133,244,395-97, 
39M00 ；格魯吉亞穆斯林13,24 ； 
格魯吉亞民族主義9-10,30,32,

400,601 ；農民叛亂67 ；紅軍入侵 

397-98 ；宗教和班族構成13-14 ； 

俄語14；蘇維埃聯盟計劃475-76, 

478-80 ； 土耳其入侵398
格魯吉亞共產部：中央委員會475, 

477,480,493 ；捷爾任斯基的調査 

480-81,487 ；抗命 479,487,489-90, 
493-94 ；第二次代表大會493

格魯吉亞社會民主戡人(Social Democrats, 

Georgian) 37,49-50,67,77-78,98, 

395,735
格魯吉亞掃盲協會32,36,38 

格魯吉亞蘇維埃共和國397 

格羅德諾省(Grodno) 91,354,360

《泰晤士報》(倫敦)(力m[London]) 340 

浩罕(Qoqand) 254-55
浩罕自治政府(Qoqand Autonomy) 

254-55,373
海軍，美國(Navy, U.S.) 140

海莫 5 毛諾(Heimo, Mauno) 442

《消息報》(历w的加206,288,293,464, 

540,550,704
烏克蘭，烏克蘭人41,98,125,200,342, 

475,546,666,687,700 ；反猶主義 

326；糧食豐收721-22；德國佔 

領 253,265-67,270,272-73,283, 
301,303 ；作為獨立的共和國238, 

343,368；民族主義分子119,351, 
400 ； 1921-1922 年的饅荒 447 ； 
與波蘭353-54,616-17 ；波蘭入侵 

352,354 ；紅軍的重新征服386 ；與 

德國單獨媾和252 ；與蘇俄的關係 

475-76 ；與蘇維埃聯盟計劃4乃-76, 
478-79 ；白軍佔領330

烏克蘭中央拉達(Ukrainian Central Rada) 
252,258,266-67

烏克蘭共產感中央委員會476 
烏克蘭社會主義革命(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of Ukraine) 2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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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386, 406

烏里茨基，莫伊謝伊(Uritsky, Moisei) 284 
，烏里揚諾夫，弗拉基米爾，參見：列

寧，弗拉基米爾

烏里揚諾夫 , 亞歷山大(Ulyanov, 

Alexander) 60, 185
烏里揚諾夫娜,瑪麗亞(Ulyanova, Maria) 

413-17,488, 501, 520-21, 527, 608 ； 
與列寧之死534 ；論列寧與斯大林的 

關係608-9
烏里揚諾夫家族(Ulyanovfamily) 185 
烏拉爾蘇維埃(Urals Soviet) 280 

烏法(Ufk) 238,269,326, 368,371 
烏法蘇維埃(U6 Soviet) 266 

烏約維奇，沃亞(Vbjovic.Vbja) 644 

烏格拉諾夫»尼古拉(Uglanov, Nikolai)

432,548,563, 596,613,723 ；與接班 

人之爭 563,641,715

烏爾里希,瓦西里(Ulrich, Vasily) 381-82 
烏魯塔澤，格里戈里(Urutadze, Grigol)

123
特列波夫 , 德米特里(Trepov, Dmitry) 82 

特希恩瓦列利，基塔(Tkhinvakli, Kita)

105
特里亞農宮條約(Trianon, Treaty ofi 1920) 

316
班禪喇嘛(Panchen Lama) 401
《真理報》(乃〃心)：刊登批判托洛茨基的 

文章564 ；加米涅夫任編輯190- 

91 ；發表列寧的〈四月提綱〉191 ；報 

吿列寧的病情492 ；抨擊臨時政府的 

政策199；遭到臨時政府查封203 ； 

斯大林任編輯193 ；刊登的斯大林的 

文章 177,266~67, 555,564,639
祖巴洛夫，列翁(祖巴拉施維里)

(Zubalov, Levon [Zubalashvili]) 466 

祖巴洛沃別量(Zubalovo dacha) 466-67,

594

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 18 

秣市騷亂(Haymarket riots) 49-50 
纳扎列江 , 阿馬亞克(Nazarctyan,

Amayak) 425,427,456,464-65,468, 

519
纳尼，阿戈斯托(Nani, Agosto) 1

纳伊條約(Neuilly,Tkatyof, 1919) 316 
纳普拉夫尼克，愛徳華(Napravnik,

Eduard) 127

纲粹(Nazis) 704
纳維爾，皮埃爾(Naville, Pierre) 646
《紐約美國人報〉(八厶皿％川610 

《纽約時報》(那 %rk Times') 538, 543,

614
《紐约論壇報》(Mw York Tribune) 18 

索比諾夫，列昂尼徳(Sobinov, Leonid) 

127
索里维切戈茨克(Solvychegodsk) 116, 121 
索姆河戰役(Somme, Battle of the) 150,

152, 162
索契，斯大林在那裏度假(Sochi, Stalin's 

holidays in) 596, 598, 601-2, 613, 633, 

636-37,720
索契事件(Sochi affair) 698
索柯里尼柯夫，格里戈里(布里連特， 

吉爾希,「加里亞」)(Sokolnikov, 

Grigory [Brilliant, Girsh "Garya,1]) 257, 

271, 320,376,475,486, 567,614, 
710,712, 716, 739 ；作為蘇維埃領 

導人人選729-3】；背景451,457 ； 

論資本主義565-66 ；經濟改革452, 

566,568-69, 583 ；擔任財政人民委 

員451-52, 565,729 ；在黨的第十四 

次代表大會上581-82 ；論工業化 

659-60 ；與加米涅夫713-14 ；他被 

想的市埸社會主義729-30 ；與新錘 

濟政策564, 577, 579 ；與密謀解除斯 

大林總書記職務714 ；認為計劃铿 

濟行不通729-30 ；被趕出政治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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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人民委員部585,730 ;與接班 

人之爭564,577,729 ；在突厥斯坦 

451-52
索柯里尼柯夫恢復蘇聯國家銀行452

索科洛夫，尼古拉(Sokolov, Nikolai) 200

索博利，賴扎(Sobol, Raisa) 608

索斯諾夫斯基,列夫(Sosnovsl%Lev) 

680-81
索菲婭・穆什卡特(Muszkat,Zo£a) 447 

求哈卡雅，米霍(Tskhakaya, Mikho) 81,

，105
茲納緬卡街23號(Znamenka, 23) 426,

436-37 '

財政人民委員部(finance commissariat) 

450-52,470,730 ；索柯里尼柯夫擔 
任財政人民委員565 .

馬克拉科夫 > 瓦西里(Maklakov, Vasily) 

224,718

馬克思,卡爾(Marx, Karl) 5,7-8,18,39

/ 57,65-66,88,99,107,151,232 ；

階級鬥爭291-92,737 ；民族主義 

346-47
馬克思 » 威廉(Marx, Wilhelm) 618

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Marxism, 

Marxists) 30,38-40,44,78-79,151, 
544 ；奥地利的347-48 ；對資產階 

級的看法292-93；對資本主義的

.看法78~79,292；對歷史的看法

, 39,42,78,190 ；在俄國 42-45,54, 
、、74,78-79,93,137；對自決權的看

1法347；斯大林為之獻身电88,93, 

107,137,307,676；國家理論 232； 
另見：共產主義；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33,153
,馬克思主義者》(Cwnwi”加rt) 259 
馬努伊爾斯基,德米特里(Manuihky,

Dmitry) 526,573

駢聾'格奥叫MfG痔 

飞鬻，羅曼脸鹏,鹏) 

馬哈累;刎蛔 

346,397,399,489.91
欝普亞2…)586 
馬泰然，賈科莫%”』

))1-52
克瓦里河(MtkvariRiver) 14 22 

馬基雅維利，尼科洛(Machiavdli,

Niccold) 53
'醫豎木爾卡季明* Arbdi) 614 

馬爾雪，「尤利」(策傑繭包姆，尤利

-烏斯)(Mart。％«Yuly”[Tsederbaui 

J^]) 45,78,80,108,113,135,164, 

188,198,218,228,265,267,273,279, 

378,385,393,463-64,527
馬繭科夫，帕维莆向器。"Pavel) 227, 

263,285-86 '

馬蒙托夫 > 薩瓦(Mamontov, Sawa) 262 

馬赫羅夫斯基,K. E. (Makhrovsky, K. EJ 

304-5
馬薩里克，托馬斯(Masaryk, Tomas) 316 

高加索16,43,365,439,700 ；布爾什維克 

108,266 ；英國軍隊 270,397-98 ； 
孟什維克112,124 ；政治恐怖主義 

U5 ；俄國的征服3,12-13 ；斯大林 

1926年的高加索之行598,600-1
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Social Democrats, 

Caucasus) 103,113 ；與斯大林之間的 

嫌隙 52-53,78
高爾基，馬克西姆(Gorky, Maxim) 133, 

183,329,448,544
高繭察克,亞歷山大(Kolchak, Alexander)

207,210,297,300,314,328,330, 
355-58,369,559 ；獨裁 335；被處 

決331 ；成為西伯利亞哥薩克領袖 

295-96 ； 1919 年的攻勢 32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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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71 ；在西伯利亞372 ；搶走的沙 

皇政府贡金331-32
《鬥爭報》(历厶曲50,55,348

i--劇
勒南,埃内斯特(Renan, Ernest) 37

勒拿金礦大屠殺(Lena goldfields massacre) 

125-26, 135
《啟蒙》雜懿｛Enlightenment,斯大林在上 

面發表的文章)133
國民窓(Guomindang) 640,651,717 ；國 

共聯盟626-27 ；軍隊626-27 ；對共 

產窓人的進攻655 ；背叛共產蔵人 

637-38,640 ；左派(武漢)629,633, 
637-38 ；作為民族主義運動626 ； 
北伐629,631 ；蘇聯的軍事援助 

626-28,640
國家(gonidarstvennost) 343
國家計剤委員會483, 501, 523 ；與托洛茨 

基 485-86
《國家與革命》(列寧)(Stateand 

Revolution) 135,203
國務會議 99,129,134,136,179

《國富論》(斯密)(晩4厶〃也WrAwu) 39 
國際工人協會40-41

《國際歌》41,176,220
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315, 562,730 
國營工業433

基本法 85,94, 97,179
基列耶夫 , 亞歷山大(Kireev, Alexander) 

127
基季阿施維里1瑪麗亞(Kitiashvili, Maria) 

48
基洛夫 > 謝爾蓬(Kirov, Sergei) 27-28, 

117-18,304. 390,455,467, 585-86, 

607,731
基爾雄，弗拉基米爾(Kirshon, Vladimir) 

699

基爾塔娃一西哈魯利澤，娜塔莎 

(Kinava-Sikharulidze, Natasha) 53 
基輔15, 252,258,330 ；波蘭人佔領

354-55,357,377 ；红軍收復 357
寇松鋤图(Curzon, Lord) 358-60, 397-98 
將殺害沙皇一家的責任歸咎於烏拉爾布

爾什維克281

張伯倫，奧斯丁(Chamberlain, Austen) 

559, 561-62
《捷列克報》(7抗外118

捷克斯洛伐克 316,325, 511, 561-62,589 
捷克斯洛伐克軍團(Czechoslovak Legion) 

269,280,282-83, 296, 331 ；叛亂 

269-70,277
捷里亞，格里戈里 Cleliya, Giorgi) 106-7, 

544
捷爾任斯基，費利克斯(Dzierzyriski, 

Felix) 104,121,235,241,250,257, 
260,275-76, 278, 284, 300, 314, 333, 

352,358,360,365,375,393,396,438, 
459,452,468,482, 579,588,596,602, 
688,738 ；背景459 ；任契卡和格 

伯烏首腦459 ；去世605 ；論官僚 

主義蔓延601 ； 1921-1922年的饑 

荒447M8 ；調查格魯吉亞人抗命事 

件4821,487,489 ；任奧格伯烏首 

腦577-78 ；監禁和流放459 ；被左 

派社會革命黨人扣留276 ；與列寧之 

死492-93, 534-35, 536 ；與列寧遺體 

的處理542M3 ；作為列寧可能的接 

班人493 ；與明仁斯基460 ；與新經 

濟政策578 ；擔心波闕再次發動進 

攻604-5 ；與接班人之爭577-78 ； 

任最高國民绝濟委員會主席578-79, 
601 ；與托洛茨基在蘇呼姆的篠病 

541
捷爾一彼得羅相，西蒙•「卡莫」(Ter

Petrosyan, Simon ,"Kamo'*) 113-14
敖德薩(Odessa) 15,7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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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納海姆 , 卡爾•古斯塔夫(Mannerheim, 

Carl Gustav) 256,330

曼塔舍夫，亞歷山大(Mantashov, 

Alexander) 51
《曼徹斯特衞報》(Manchester Guardian) 

617,621
梁贊諾夫，達維徳(Ryazanov, David) 389 

梅耶爾霍里德，弗謝沃羅德(Meyerhold,

Vwvolod) 620
梅爾庫羅夫 » 謝爾蓋(Merkulov, Sergei) 

535
梅赫利斯 » 列夫(Mehklis, Lev) 456-57

梯弗利斯(第比利斯)(Tiflis[Tblisi]) 15, 

20,29-30,49, 53,105-6,537 ；亞美 

尼亞人29,49, 479 ；布爾什維克的 

銀行劫案8-9,113-14,267 ；種族多 

樣性29-30 ；政府29-30 ；五一遊行 

49-50 ；奧斯曼銀行分行4乃；紅軍 

砧領 397 ；斯大林 22,47-50,113-14, 

：121,125,267-<58,399,600 ；罷工

：43-44,48,600
梯弗利斯劫案113-14

I梯弗利斯神學院(「他Theological

； Seminary) 43 ；禁書,36-37,45 ；斯

,、大林 2,2&-27,30-38,4U7

清朝 4,64, 66,401
《犁溝報》(格奧爾吉)(加厶•[&及〃。叨 

[Giorgi]) 34,43-44,48, 50, 55

〈現代民族〉(考茨基)(“Modem 

Nationality") 347

現代性(modernity) 92, 119,132,134 ；作 

為地緣政治過程4-5,62-65 ；在俄國

,65-67,94,97,119,129
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 269,344, 

590 ；日軍登陸266
第一次世界大戰，參見：世界大戰

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 317,347
第一騎兵集團軍(紅軍)(First Cavalry Army 

[Red]) 259,355-57,359,362,456

第二次世界大戦4

型【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mintern］） 31778
「第東面（麥撒雖西社）（Third Group 

JMesameD词 乂用力］

第三騎兵軍（紅軍）359

組織局 Egburo ［organization bureau］） 322, 

42 九25,430,432,435,438,512,522,' 

548
組織指專部（。厕出Enandhs 1r3所

Depanment） 455 
《組纖原則》（克爾任采夫）

Organization） 435 
《统一》（Unification] 101

（Principles of

莫吉廖夫(Mogilyov) 158,167,354
莫洛托夫,維亞切斯拉夫(斯克里亞賓) 

(Molotov, ^cheslav [Skryabin]) 121, 

190,193,339,375,390,413,420, 
423-25,428-29,488,499,513,527, 

564,666,673,692,698,708,719, 

723；背景453~54；對中央機關的批 

評518-19；論列寧的嚴厲544；與 

列寧之死534；論列寧|•遺囑J 528 ； 

在政治局585,596 ；下令進行報復性 

的處决634-35；成為忠於斯大林的 

人 454,456,528,639,672,686,694, 

701,715,717,720,731 ；與斯大林 

的通信 578,596,599,604,613,619, 
622,634-37 ；與接班人之爭644, 

649；與托洛茨基545,598,639
莫斯科235,238 ；布蘭什维克向莫斯科 

的疏散259M1 ；二月革命172；食 

品短缺270,321 ；燃料匱乏304 ；基 

泰哥羅德街區45251 ； 1905年起義 

86；街道更名286；罷工206
莫斯科人民委員會(Moscow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23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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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中心」(Moscow Center) 560

莫斯科國務會議(Moscow State

Conference) 205-7, 218, 320
莫斯科蘇维埃(Moscow Soviet) 261-62, 

310,482
莫諾謝利澤，米哈伊爾(Monoselidze, 

Mikheil) 105
貧苦農民聯盟(Union of the Toiling

Peasantry) 381
陶里亞蒂，帕爾米羅(Ibgjiatri, Palmiro) 720

麥捷希監獄(Metekhi Prison) 48, 55

十二副

傅立葉，瓦爾(Fourier, Charles) 3940
傑夫達里阿尼，我義德(Devdariani,Seid)

35,38, 104
凱末爾，穆斯塔法(Kemal, Mustafii) 398, 

503
凱南 » 海治(Kennan, George) 443-44
勞合一喬治 » 戴維(Lloyd George, David)

315-17, 392, 44J5
勞動國防委員會(Council of Labor and 

Defense) 416-17,476

博多(Bodoo) 402
博克多格根(Gegcn, Bogd) 401-2,404-5,

553-54
博基，格列布(Boki, Gleb) 375,433
博爾曼，阿爾卡季(Borman, Arkady) 341 

喀山 74, 238, 282, 284, 306,326,331,369,

371
喀山聖母大教堂(Our Lady of Kazan 

Cathedral) 126-28

喀山蘇維埃266
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182, 187, 202,

218 ； 1921 年水兵叛亂 383-84,387, 

390-93, 457, 575
喬治一世，英國國王(George 1, king of

England) 83

喬治五世»奂國國王(George V, king of 

England) 90, 147, 280
媒體：列寧的書報檢查制度237,245 

富農(kulaks [rich peasants]) 42, 300, 567,

570-71, 579, 582, 616, 649, 669-71, 
676, 680, 684,711-12 ；逮捕和審判 

669-71,680-82, 697, 705 ；與集體 

化421 ；共產無人容忍的限度300, 

389, 578, 582, 681,683-85, 689 ；強 

行流放712 ；囤積糧食，568, 66-71, 

680, 682, 695-96 ；富農的大農場 

671-72 ；與新經濟政策727-28 ；與 

實物稅政策389

彭加勒 » 雷蒙(Poincar6, Raymond) 445 
揚松，尼古拉(Yinson, Nikolai) 697 

斯大林，瓦西里-「瓦夏」(Stalin,Visily

"Vasya") 10, 466-67, 593, 595, 633 
斯大林，约瑟夫(朱加施维里)(Sulin,

Iosif [Jughashvili]):權勢擴張 334, 

341, 390,424, 469, 532 ；抱負 21,38, 
54-55, 463,469 ；被任命為熟的總書 

記 411-12,424,481,486, 530 ；對藝 

術的興趣620-21 ；自学成才2】，30, 
117, 676 ；背景2, 8-10 ；力主布爾 

什维克接管格魯吉亞396-97 ；個人 

魅力 465, 603,736 ；童年 17, 20-28, 

735 ；信奉階級鬥爭30a•7, 308-9, 

345,444, 681, 688,698, 710-11,732, 

734 ；好勝 331 ；狡猾 4, 424,427, 
465, 502, 532, 537 ；假謙虛 600, 
659 ；聯邦主義議程346, 349-51 ；擔 

任特命全權南俄糧務總領導者270, 

300-310 ；行事風格 54-55, 124,307, 

335, 341,462, 465, 468, 597, 739 ； 
怨恨 9, 591 ；染病 17, 20, 398-99, 
602, 738 ；專橫 9 ；被囚禁 116-17, 
121-22 ；才智 7 ；流放 9, 53, 116, 

121-22, 133, 152-55, 173 ；綽號「柯 

巴」24, 52, 598 ；與列寧，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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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與斯大林的關係；馬克思列 

寧主義世界觀10, 88,93,107,137, 
307,341,419-20,427,462,470,622, 
676,699, 731,737 ；在軍事上的無 

知297,306 ；辭去軍事職務365 ；擔 

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228,238,251, 

254,264, 266,349,368,429,456 ； 
1928年的西伯利亞之行661-66,668, 
674-76,679, 684 ；組織能力 4,55, 
390,424-25；正教信仰28；偏執 

597-98,723,736 ；悲觀 407-8 ；身 

體疾病 20-22,465-66,602-3,633, 
661,720 ；寫的詩33-34 ；論波蘇戰 

爭 354-55,357-58 ；政治才能 7,422, 

424-25,739 ；作為宣傳家 48,115, 

177, 187, 193,225,259,305-^,462 ； 
在宗教上的覺醒36-37；學校教育 

21,25-26,28 ；以自我為中心155, 
468 ；自我完善 4,7,10,21,117；自 

憐 474,508,528,591, 595,614,619, 
647,657,659,乃5-36 ；作為神學院 

學生 2,2a>27,30-38,44-47 ；遭圍攻 

心態 591-92,597,659,736 ；以社會 

,主義為人生使命9,31 ；與接班人之

爭 416-17, 522-25,532-34,540,555, 

563-64, 572-73, 577-78,580,582, 

584,586,590-91,597,604-6,614-15, 

636-39,6414,646^8,653-56, 

713,735,736 ；在梯弗利斯 8-9,22, 

113-14,121,125,267-68,399,600 ； 
過分敏感116,597 ；虛榮362 ；愛報 

復 597-98,615-16,715-16,719,723, 

731,736 ；作為如饅似渴的讀者32. 

36-37,45,47-48,116-17,153,155, 

463, 536,669 ；女色 3,8,121,155

《斯大林》（巴比斯）（SM%） 1 

斯大林不再使用格魯吉亞文112-13 

斯大林的專政 419-20,422-71,527,586,

652 ；不同的選項727-32 ；黨務人

2? 43232；布哈林的反對472, 
鲁公731；黨的第十四次代表 

瞌豐有關爭論58884；總書記 

曹務是其中的關龍425-26 ；情報 

2他；加米涅夫的看法314； 
與列寧之死539 ；反對派的［陵謀j 
60M；與農民，參見：柒協化； 

俄國的農民；與政治局426,596, 

687,69%700;與李可夫658 ；斯大 

林對此的矛盾心理595-96 ；取勝 

659-60 ；與托洛茨基 472,486-87, 
532,613~14；黨的領導集體未曾預 

料到422-23 ；與季諾维也夫472, 

474,50&-9,513
斯大林致力於加強中央集權346

斯巴達克聯盟(Spirtacus League) 272,323 

斯瓦尼澤,阿廖沙(Svanidze, Alyosha)

105,479
斯瓦尼澤，葉卡捷琳娜•「卡托J

(Svanidze, Ketevan aKato*) 114,594 ； 
去世115-16,738；嫁给斯大林

105-6

斯瓦尼澤 , 瑪麗亞(Svanidze, Maria) 

594-95
斯瓦尼澤一莫諾謝利澤，亞歷山德拉， 

「薩希科」(Svani&e,Mom)sdi&e， 

Alexandra aSashiko") 105-6

斯皮里多諾娃，壻艇亞(Spiridonova, 

Maria) 246,274-76,27S-79
斯列普科夫»亞歷山大(Skpkov, 

Alexander) 54》6
斯托雷平，彼得(Stolypin，Pyw) 100-11 

118,125, IM 136.167,179,239,343, 
726 ；對他的暗殺圖謀102 ；被暗 

殺122,674；專制君主對他的阻撓 

12^29；與杜馬 94,97,即，"9； 
被提拔為縛理外-92；失败的政府 

改革 92-93,120.129-30 ；對外政 

策108-12,129 ；擔任薩拉托夫總



1190

索引

督91-92,95 ；大逮捕和處決104, 

106 ；以現代化為目標92,94,97, 

119,129 ；與尼古拉二世的關係92, 

119-20 ；與正教會 118-19,129 ；社 

會改革 95-97,673-74

斯米爾加，伊瓦帝(Smilga, Ivar) 328,358, 

359
斯米爾諾夫，弗拉基米爾(Smirnov, 

Vladimir) 320

斯米爾諾夫»伊萬(Smirnov, Ivan) 306, 

390,404
斯米爾諾夫 , 亞歷山大(Smirnov, 

Alexander) 449
斯克良斯基，埃夫拉伊姆(Sklyansky, 

Yefraim) 262,327-28,394, 511,542
斯克雷普尼克，米科拉(Skrypnyk, 

Mykola) 346,387,497, 503

斯坦涅夫斯基，梅奇斯拉夫(Staniewski, 

Mieczyslaw) 286-87

斯科魯托，尼古拉(Skoruno, Nikolai) 

70M
斯涅薩列夫 » 安德烈(Snesarcv, Andrei) 

301-4
斯特拉文斯基 > 伊戈爾(Stravinsky, Igor) 

620
斯密 5 亞當(Smith, Adam) 39-40

斯梅托纳»安塔纳斯(Smeiona, Antanas) 

618

斯莫爾尼宮(Smolny) 216,226, 228

斯莫爾尼學院(Smolny Insriune) 215
斯塔索娃5葉蓮娜(Stasova, Klena) 423, 

428,596
斯維爾德洛夫，揚克爾-「雅科夫」 

(Sverdlov,^nkel uYakovM) 204,212- 

14,226,228,235,237,251,256,260, 
262-63,271—72,2乃,280,285-86, 

307,313,398-99,413,738 ；去世 

318-19,423 ；與列寧 193-94,234, 
318-19 ；與馬爾托夫案件267-68 ； 

靠著4；'擔任蘇竈豐壽 

委員會主席236,274,423 •*F 
的關係35“94；奥肾& 

洛茨基的衝突3087。*蠶聾 

誉明斯維爾徳洛夫共產證 

學 544Y5, 555,705-6

斯德哥爾摩(Stockholm) 102-3

斯摩棱斯克(Smolensk) 355,358

斯潘達良，蘇倫(Spandaiyan, Suren) 106

124,155,173 1
斯騰 » 揚(Sten, Jan) 708

普列韋，維亞切斯拉夫•馮(Pkhv%

Vyacheslav von) 100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葉夫根尼

(Preobrazhensky, Yevgeny) 205,390, 

412,423,497, 507, 566,695
普列漢諾夫，格奧爾吉(Plekhanov,

Georgi) 42-43,45,78,80,711
普利什凱維奇，弗拉基米爾(Purishkevich,

Vladimir) 99, 163, 182-83
普希金 , 亞歷山大(Pushkin, Alexander) 417

普林西普•加夫里洛(Princip, Gavrilo)

143,149,268-69
普金，斯皮里東(Putin, Spiridon) 413

普涅夫斯基，尼古拉(Pnevsky, Nikolai)

668
普梯洛夫工廠(Putilov Works) 164

普斯科夫(Pskov) 173
普魯士 (Prussia) 5-6, 58, 83-84,95

普魯士與丹麥的戰爭5-6

普羅托波波夫，亞歷山大(Protopopov,

Alexander) 167-68
普羅相 9 普羅什(Proshyan, Prosh) 278

普羅科菲耶夫 > 謝爾蓋(Proko&ev, Sergei) 

620-21,678
最高革命法庭(Supreme Revolutionary

Tribunal)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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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高闕民經濟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Economy) 242,262,264,459, 

485-86, 578-79,601,607, 663-64, 

694
朝鮮，朝鮮人(Korea, Koreans) 111,364, 

590,617
《森林》(奥斯特洛夫斯基)(庆，MThe) 

620
《欽差大臣》(果戈里)(1nspGeneral) 

58
殖民主義(colonialism) 62,65-66,343, 

364, 653 ；布爾什維克反對殖民主 

義368-69 ；資本主義625 ；共產國 

際367-68 ；饑荒63-64 ；世界大戰 

151-52 ；國家主義96 ；凡爾賽條約 

316
無政府主義 ' 無政府主義者39,334

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同盟187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斯大林)

,("Anarchism or Socialism?") .107-8, 

544
《無產者報》(力後打協力：斯大林在上面 

發表的文章177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Proletarian 

Revolution) 512

《無產階級鬥爭報》(Pn龙向历成必) 

348

猶太人 12,101, 112,129,182-83,316 ；布 

爾什維克政權中的猶太人340M1 ；

,猶太人托洛茨基34X1, 523
猶太人居住區(Pale of Settlement) 12,44, 

99-100,112,200,249,455
猶太人社會民主工黨(錫安山工人黨) 

(Jewish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Poale-Zion]) 137
猶太工人總聯盟(Jewish Labor Bund) 37, 

44, 80, 98,103,137,351
策列鐵里，伊拉克利(Tsereteli, Irakli) 192, 

198-99

策列沪阿卡基小2)32,

34
策列鲁里 . 格里戈里(Tsereteli, Giorgi) 34, 

〈給代手大會的信〉，參見：列寧關囑」

(Letter to the Congress")
輪反革命'怠工和投機特別委員

會(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Combating Counter-revolution, 

Sabotage, and Speculation) 293 
腓特烈二世，「大帝」，普魯士國王

(Frederick II,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59
舒米亞次基，鲍里斯(Shumyatslqr, Boris) 

404
舒利金，瓦西里(Shulgin, %sily) 173 

華沙15-16,355 ；紅軍向華沙的推進

361-64 ；華沙條約(1920) 353 
菲舍爾，露特(Fischer, Ruth) 620 

菲格納，尼古拉(Figner, Nikolai) 127 

萊茵蘭成為非軍事區315

費希爾 , 路易斯(Fischer, Louis) 635

費奧多羅夫斯卡婭聖母像(Our Lady of St.

Theodore,) 127
越飛，阿道夫(Joffe, Adolf) 249,322,407, 

640；自殺 651-52

越飛，瑪麗亞(Jo晅Maria) 651
階級鬥爭(class warfare):作為列寧思想的 

核心原則291,443-44,乃7 ；作為蘇 

維埃國家的基礎291-92 ；作為大批 

處決的理由293-94 ；馬克思的觀點 

291-92,737 ；與農民叛亂381 ；與 

蘇維埃外交政策443-44 ；斯大林的 

篤信 306-9,345,444,681,688,698, 

710-11,732,734
雅科夫列夫，雅科夫(Vakovlev, Yakov) 

579,729
雅羅斯拉夫斯基，葉梅利揚(古別爾 

曼，米涅伊)(Kroslavsky,%mel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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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belman, Minei]) 390,424,434, 

549-50,698
集53化(collectivization) 103,420-21,449, 

570,584,660, 674-75,682-83,695, 
722-23,725,733,739 ；布哈林的 

看法708 ；不比資本主義農業優越 

725 ；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724-27 ； 
與打倒富農421 ；與饑荒724 ；與全 

球經濟726；與工業化725 ；低產 

H 725 ；農民的抵制724 ；與政治 

局675-76 ；與李可夫731 ；作為斯 

大林的豪賭734-35 ；斯大林的講話 

671-73,676,679,706-7,713,718 ； 
托洛茨基的看法675

黑色百人團(「聖戰旅」)(Black Hundreds 
[Holy Brigades]) 77,86,99,182

黑衫軍(Blackshirts {u}uadristt\) 549 
黑格，道格拉斯(Haig, Douglas) 152 
黑格爾，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WE) 40
黑海(Black Sea) 12, 14
黑爾費里希，卡爾(Hei氏rich, Karl) 283

十三剤

塔什干(Tashkent) 254, 372-73 
塔什干蘇維埃218, 253-55,266,373 
塔什干魂維埃代表大會253

塔墨爾福斯，芬蘭(Tammcrfbre, Finland) 

80-81
塞夫勒條約(Smes, Treaty oG 1920) 316, 

367
塞瓦斯托法爾海軍基地(Sevastopol Naval 

Base) 271
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 2, 5-6, 34—35, 

109,343 ；與巴爾幹141 ；兼併波 

斯尼亞110,142, 144 ；布列斯特一 

里托夫斯克條約258 ；在世界大戰 

中 140,162, 185, 197,200,248-249,

269 ；另見：同盟國；與世界大戰的 

爆發143-44, 148W9 ；戰時食品短缺 

251-52
奥地利316, 347H8
奧地利社會民主窓人(Social Democrats, 

Austrian) 43
奥托，恩斯特(Otto, Ernest) 709 
奥努夫里耶娃，佩拉格婭(Onufrieva,

Pelageya) 121
奧拉赫拉施維里，馬米亞(Orakhelashvili, 

Mamiya) 399
奧倫堡(Orenburg) 238
奧倫堡蘇維埃(Orenburg Soviet) 266
奧庫洛夫,阿歷克謝(Okulov, Alexei) 304 
奥格伯舄(OGPU) 504, 577,616, 688-

89 ；捷爾任斯基任首腦577-78 ；束 

方部502 ；超出正常法律程序的權 

力635,650 ；有關糧食和商品短缺 

的報吿655 ；與徳國共產宓;的政變 

圖謀525 ；代替格伯烏485 ；與徵 

槿665-66,669 ；與列寧之死492-93, 
536 ；明仁斯基任主席608 ；與耐普 

曼572 ；與红軍574-75 ；斯大林的 

控制687 ；逮捕提工者517；十週年 

慶祝活動656-57 ；恐怖634 ；與托 

洛茨基的流放677-78 ；擔心西方的 

進攻616
奥斯特洛夫斯基 > 亞歷山大(Ostrovsky, 

Alexander) 620

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 1-2,49, 59, 
66,82, 110,258,343,365 ；對亞美 

尼亞人的種族屠殺150 ；與巴爾幹 

14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150 ；被 

瓜分367 ；與俄國的據張12-13,15, 
51 ；靑年土耳其熊革命131-32,172 

奧塞梯，奧塞梯人(Ossetia, Ossetians) 15,

496, 688
奥辛斯基，瓦列里安(Osinsky, Valerian)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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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廖爾戰役(。可&‘ Batde 330-31,357 
矗忠尼啟則'格里戈里.「謝爾戈」

(Orjonikidze, Grigol "Sergo")116,124, 

366-67,395, 399,425, 464-65,477, 
493, 503, 507,513, 541, 576-77, 585, 
598, 600-1,654,656,666,694,700, 
721,723 ；背景28,479 ；與布爾什 

維克接管格魯吉亞396-97,401 ；擔 

任中央監察委員會首腦607-8,636, 

640 ；打了卡巴希澤 481,487,489 ； 
與姆季瓦尼479-80 ；與陰謀解除斯 

大林總書記職務713,715,717 ；與南 

高加索聯邦479,493 ；忠於斯大林 

390,455-56, 467, 506,731 ；與斯大 

林的通信415,493, 596
《弑父》(卡茲別吉)(BzMc必The) 23-24 

意大利110,336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

果324 ；反法西斯主義示威活動 

551-52 ；共產黨550-51 ；法西斯主 

義549-52,725 ；加米涅夫任駐意大 

使609-10 ；《洛迦諾公約〉561 ；三 

國同盟6
意大利共產黨550-51,609,720

意大利社會黨大表大會(kalian Socialist

Party Congress > 1912) 123
愛沙尼亞283,295,330-31, 604 ；流產的 

共產赋政變554-57 ；成為獨立國家 

238, 342-43
愛森斯坦 > 謝爾蓋(Eisenstein, Sergei) 651 

新尼古拉耶夫斯克(Novonikolaevsk)

403-4
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 661,669-70, 

673,713
《新時報》(Mu，Times) 73

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 

344,376,388-89,405-6,408,416,

» 420,446-47,449,457,470,473-74,

481-82,495,497,517, 524, 527,578, 

1580, 616, 656,662-63, 670, 674, 681,

695,727 ；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讓步 

571,672,711 ；與工業化 571,672 ； 
與富農727-28 ；與李可夫685, 

728-29 ；與索柯里尼柯夫565,577, 
579 ；與斯大林 419,487,497, 527, 
568-69,571,592,671-72,682-83, 
706,711,737；季諾維也夫的批評 

570-71
溫什利赫特，約瑟夫(UnszlidK,J6zef) 

345,358,360,461, 587,621,638
溫格恩一什捷爾恩貝格男爵，羅曼•馮 

(Ungern-Sternberg, Roman, Baron von) 

346,400-4, 549
瑞士 ：列寧在瑞士 135,173, 187

瑟京 > 帕維爾(Sytin, Pavel) 30S-10
瑟爾采夫，謝爾蓋(Syrtsov, Sergei) 457, 

668-70,679-80,683,705
義和團起義(Boxer rebellion) 64

聖日耳曼條約(St. Gennain,Treaty of, 

1919) 316
里一西門伯爵，亨利•德(Saint-Simon, 

Count Henri de) 39-40
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參見：彼得格勒 

聖彼得堡帝國大學(St Petersburg Imperial

University) 91
「聖戰旅」(「黑色百人團」)(Holy Brigades 

[BlackHundreds]) 77, 86,99,182
葉夫多基莫夫，格里戈里(Yevdokimov, 

Grigory) 505-6,653-55
葉夫多基莫夫 , 葉菲姆(％vdokimov, 

Yefim) 688-89
葉戈羅夫 > 亞歷山大(Kgorov, Alexander) 

357,361-62,365,378» 456, 589
葉卡捷琳娜一世5女皇(Catherine I, 

tsarina) 88
葉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女皇 

(Catherine H, "the Great," tsarina) 

89-90,263
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 2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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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努基澤，阿韋利(Nnukidze, Avd) 50, 
55,463,480,515,535,641

葉里斯塔維，拉斐爾(Eristavi, Rapid) 34 
菜格納塔施維里，雅科夫•「柯巴」

(毘naushvili, Yakov "Koba") 16, 20, 

23-25,46,106
萊格納塔施維里太太(Egnatashvili, Mrs.) 

17
葉格納塔施維里家族(Egnatashvili femily) 

17, 28
葛闌西»安東尼(Gramsci, Antonio) 

123-24

蒂爾皮茨，阿爾弗雷徳•馮(Tirpitz, 

Alfred von) 148
資本主義39,190,482,733 ；與殖民主義 

625 ；列寧論資本主義151,291,403, 

444,446,625 ；馬克思主義對它的看 

法 3M0,78-79,151, 190, 288,292, 
347 ；與民族主義347 ；俄國的42, 

195 ；索柯里尼柯夫的看法565-66 ； 

斯大林的看法 107,444, 561,562-63, 

583,653,698-99
《資本論》(馬克思)(K见MDas) 40, 

88 ；俄文譯本 42-43,65-66

資產階级40 ；馬克思主義對它的看法 

190,292-93 ；俄國的66 ；取代農奴 

主42

資產階級革命 42,78,175,195, 199,407 

跨西伯利亞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 

68,71,75,173,270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The) 107
路易十四 , 法國國王(Louis XIY king of 

France) 18
路德維希，艾米爾(Ludwig, Emil) 11
農奴，農奴制8, 11, 15-16, 57

農奴的解放 16,23,37-38,4M2, 59-60, 

726

農業人民委員部(agriculture commissariat) 

449-50,470
逹什納克(亞美尼亞革命聯盟)(Dashnak 

[Revolutionary Armenian Federation]) 

115, 137, 351,395,400
達夫里舍維，約瑟夫•「索索」

(Davrishevi, Iosif "Soso") 25
逹夫里舍维 ) 達米安(Davrishevi, Damian)

20
逹吉斯坦12

達達主義(Dadaism) 230, 232

〈達達宣言〉(查拉)(“Dada Manifest。”

[Tzara]) 227
達維塔施维里 > 米哈伊爾•「米霍J

(Davitashvili, Mikheil "Mikho”)37-38
47M8 -'

達賴喇嘛(Dalai Lama) 401

雷恩基翁斯卡婭，瑪麗娜(Ryndzyunskaya, 

Marina) 427,435
雷傑恩斯，斯坦尼斯拉夫(Redens,

Stanislaw) 314
頓河(Don River) 268, 296, 300, 310,330

頓河蘇維埃共和國(Don Soviet Republic)

238
頓涅茨克煤炭托拉斯(Donetsk Coal Trust)

690-91,703

十四劃

圖哈切夫斯基，米哈伊爾(Tukhachevsky,
Mikhail) 345, 357, 360, 561, 576,589, 
619 ；佔領巴庫366 ；擔任總參謀 

長576；在世界大戰中被俘356； 
與喀琅施塔得叛亂384, 391, 575 ； 
奧格伯烏的監視575 ；在波蘇戰爭 

中361~65, 377-78 ；在俄國內戰中 

356-60 ；與坦波夫叛亂394, 575 ；與 

伏羅希洛夫的競爭576~77
圖恰普斯基，帕維爾(Tuchapsky, Pa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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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命運》(布爾加科夫)(旳 

Rrbins) 620

克(Turukhansk) 454, 614,621,

,斯大林在那裏流放152-55,

173
由建(Tsaritsyn) 283,300,330,357, 

繹%;紅軍302,305；革命軍事委員

會加3；更名為斯大林格勒689；斯 

4城井豕里津 270,276,291,300-10, :214,320,340；斯大林被召回 

；09」0：314,642；白軍的圍攻和佔 

領 305%，310,326~27

配里津河(TsagRiver) 300
贏契卡302,304；馬赫羅夫斯基徵糧 

,隊遭其破壞3045

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立eign trade 

commissariat) 451
(對於托洛茨基)伊里奇寫過甚麼和想過 

3麼)(Whatllich Wrote and Thou^jt

About Trotsky) 500
(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電影)(s&

Trial,嗣 440
對馬海陝之戰(Tsushima Strait, Battle of)

73
《旗幟報》(Z“加尸)i0°
滿洲(Manchuria) 71-73,1H> 400-01,590, 

628-29
福季耶娃，利季姬(Fodyeva, Lidiya) 417, 

467,487,489,504,527 ；與列寧的所 

謂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49A94 ；與 

列寧「遺胤473 ；〈論列寧主義基呼 

(斯大林)("Foundations of Leninism") 

532,544-45,555
福特，亨利(Ford, Henry) 612
福煦，斐迪南(Foch,Ferdinand) 3H.315,

317
維多利亞女王，英國(Victoria, queen。

England) 89,128 _
羅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意大利國

王(Vittorio Emanuele 111, king of Italy) 

549,551
維辛斯基，安德烈(Vyshinsky, Andrei) 

203,702-3,709
羅特，謝爾蓋(Wig Sergei) 75-76, 

82-83,85,95,110, 118-19, 126, 
129 ；針對他的暗殺圖謀】。2 ；背景 

68-69 ；任財政大臣 69-70,645 ； 

與尼古拉二世的關係70,72,84, 

91 ;與《十月宣言》84,92 ；任總理 

8叁85,86；辞職90~91；與跨西伯 

利亞鐵路68,71
維爾納(維爾諾)(Vilna [Wilno]) 354,359, 

378
蒙古，蒙古人 145,344,401-2,553-54, 

617；中國軍隊被趕出蒙古40》

蒙古人民共和國(MongolianPeoples 

Republic) 553-54
蒙古人民黨(Mongolian People's Party) 

402,405,554
蒲魯東，皮埃爾-約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39
「蓄意破壞」("wrecking") 691,694-96, 

709,711,734
蓋捷，費奧多爾(Guetier, Fyodor) 534 
赫岑多夫男爵，弗朗茨•康拉徳.德

(Hotzendorft Franz Conrad, Baron von) 

148
赫斯，魯道夫(Hess, Rudolf) 527
赫斯特，威廉•倫道夫(Hearst, William 

Randolph) 610
赫雷羅人(Hemro) 151-52
赫爾岑 > 亞歷山大(Herzen, Alexander) 

41-42
赫魯曉夫，尼基塔(Khrushchev, Nikis) 

732
齊夫，G.A.(Ziv,G.A)201
齊赫澤，尼古拉♦「卡爾洛」(Chkheidze, 

Nikoloz aKarlo*) 51,191,647



1196 索引

十五副

垦西哥革命131-32
墨索里尼，貝尼托(Mussolini, Benito) 

123-24, 552, 610,725 ；未遂暗殺 

738-39 ；馬泰奧蒂被害551-52 ；成 

為總理549,551
徵收俄國農民的糧食447, 662-66, 

669-72,679-80,682,684-86,698, 

700-1,705,709-13,721-22,727 ； 

與「非常措施」697,705,709-10, 

712-13,722 ；囤積糧食 649,659, 

664-66,668-69,680,700,711-12 ； 
抗議707-9,722 ；代之以糧食稅376, 

380,382,388-89,393,405,449
德米特列夫斯基•彼得•亞歷山德羅維 

奇(Dmitrievs尿 Pyotr Alexandrovich) 

276, 278
德皇威廉一世(Wilhelm I, kaiser of 

Germany) 6, 119
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kaiser of 

Germany) 89,134, 136,139,159, 
253 ；退位311 ；海軍建設I3M0 ；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4M7 ； 

與俄國的秘密條約109-10,139 

德格布阿澤，亞歷山大(Dgebuadze,

Alexander) 399

德國共產黨318,323, 378,704
德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392,473,550 ；布 

哈林509-10 ；共產國際511,525-26, 

559 ；缺乏工人的支持525-26 ；政治 

局的援助511,515 ；斯大林510-11, 

515,522, 525-26, 557 ；托洛茨基 

511 ；季諾維也夫 509-11,514-15

德國咕領里加206,208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Social Democrats, 

German) 41,43, 78-79, 113, 129, 201, 

272,318, 323,378, 510, 515, 525-26, 

550,617-18,704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 Party, German) 378, 393 
德意志帝國：勾結反布爾什維克分子

272 ；奧匈帝國的戰俘269 ;巴爾幹 

141 ；佔領波羅的海沿岸地區243, 
283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條j 

257—58,264—65. 269,272—73,283 
315, 642 ；與英國139-40 ；政府官 

員58-59 ；同盟國140 ；經濟增長 

7 ；擴張1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150, 152,156-57, 197-98, 206-7,231, 
247-53, 310, 312 ；另見：同盟國；' 

工業化18, 65,70 ；列寧的對德政策 

272,282-84 ；民族主義34-35 ；海軍 

建設139-40, 150 ； 1918年的西線攻 

勢310-11 ；佔領敖德薩264 ；第一 

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43W9 ；佔領波 

蘭243,283 ；與俄國的「再保險條約」 

6 ；重新開始對俄攻勢253, 255-56, 

259,271 ；「施利芬計劃」145,147； 

佔領塞瓦斯托波爾海軍基地271 ；鋼 

產量63,141 ；三國同盟6 ；與沙俄 

109,139 ；佔領烏克蘭 253,26547, 

270,272-73, 283, 301,303 ；統一 

4-7,18,732 ；戰時的糧食短缺和罷 

1 165,251
德薩特勳爵(DesagLord) 14
慕尼黑啤酒館暴動(Munich Beer Hall

Putsch) 2, 527

摩爾曼斯克鐵路265
歐文，羅伯特(Owen, Robert) 39 
歐亞地區(Eurasia) 1,138, 243,343-44,

349 ；內戰294,345 ；多樣性56 ；穆 

斯林349,366-72 ；民族主義406 ； 
無產階級佔少數349 ；該術語的用法 

345
歐洲：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恐懼336 ；俄國 

僑民 104, 393,489,553,555,557,575 

潛艇戰(U-boat warfare)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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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特金，克拉拉(Zethn, Clara) 282,410 
薪石 185,627,631-32,644,655,717 ； 
'不相信共產黨人628 ；下令屠殺上 

海共產黨人629-30 ；斯大林的支持 

630-31
(論一國社會主義〉(斯大林)("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555
《論一國社會主義》(斯大林)(SM或^加 

One Country) 532

《論列寧》(托洛茨基)(。*厶成疝545
《論列寧和列寧主義》(斯大林)(。〃丄切而 

and Leninism) 555, 557
《論糧食稅》(列寧)(0«血私讪A3/W) 393 

鄧尼金,安東(Denikin, Anton) 297,300, 

329-30,335-36,352-53,355-58, 
366, 386 ；哥薩克的擁護296 ；進攻 

莫斯科失敗331 ；佔領基輔330 ； 

1919年的攻勢326,328 ；撤到克里 

米亞332 ；擔任「志願軍」首腦295, 
325-26 '

魯希莫維奇 » 莫伊謝伊(Rukhimovich, 

Moisei) 327
魯祖塔克 > 揚(Rudzutaksjinis) 511,534, 

596,607. 64M2 '

魯茲斯基將軍(Ruzsky, General) 171-72 

魯斯塔維利 > 紹塔(Rustaveli, Shota) 10, 

16
魯登道夫，埃里希(Ludendorff, Erich) 

172,248,272—73,282,311,313,352

十六劃

《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晩，如4 

Peace) 575
《戰爭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危機》(季諾維 

也夫)(W&r and the Crisis in Socialism) 

407
樸次茅斯條約(Portsmouth, Treaty o£ 

1905) 75,81

歷史義諾警治的驅動顼馬克思主 

義的觀點40,78
鬻;豎呼而& Max) 409,420-21

咔街2號(Lubyanka, 2) 426
437-41 '

盧布林(Lublin) 362

盧布林一華沙突出部(LuHHWarsaw 

salient) 360
盧那察爾斯基，阿納托利(Lunacharsky, 

Anatoly) 225,227,300
盧里耶，亞歷山大,「薩沙」(Lurye, 

Alexander "Sasha") 462
盧森堡，羅莎(Luxemburg, Rosa) 80,223, 

318,578 ；遇害323 ；對列寧和布爾 

什維主義的抨擊323 ；論民族主義 

347-48
盧森堡主義(Luxemburgism) 347,349, 

351,369 ''

穆拉洛夫，尼古拉(Muralov, Nikolai) 576, 

641,653-54,656
穆拉維約夫 » 米哈伊爾(Muravyov, 

Mikhail) 277
穆索爾格斯基，莫傑斯特(Mussorgsky, 

Modest) 134
穆斯林：在中亞373~74 ；在共產黨中 

502-3, 527,716 ；在歐亞大陸 349, 

36仁72 ；在格魯吉亞13,24 ；奥格伯 

烏的監視502；浩罕大屠殺255 ；在 

俄國 12-13,185-84,368-69；斯大林 

對穆斯林的培養368 ；遜尼派和什葉 

派的分裂503 ；在突厥斯坦253~54, 

502-3
興登堡 ) 保羅,德(Hindenburg, Paul von) 

162,253,311
諾夫哥羅采娃，克拉夫季婭

(Novogorodtseva, Klavdiya) 154

諾克斯'阿爾弗雷德(Knox, Alfred) 223

諾貝爾兄弟(Nobel brothers) 51, 115

諾金 , 維克托(Nogin, Viktor)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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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索维奇，阿納托利(Nosovich, Anatoly) 

305-7
赖斯纳，拉里莎(Reisner, Larissa) 366 

鋼產量63,76,141
錫安工人黨(Paole Zion party) 456
《錫安長老會紀要》(円““向。门俣EM °f 

Zion) 99-100,129,281,295

雷夫曼，馬克斯(Hof&nann, Max) 249, 

252,255-56, 258-59
雷布森，約翰(Hobson, John) 151

霍爾蒂，米克洛什(Horthy,Mikl6s) 325 

霍羅舍尼娜，謝拉菲瑪(Khoroshenina,

Serafima) 121
鲍里索夫，謝爾蓋(Borisov, Sergei) 401-2 

鮑威爾，奧托(Bauer, Orto) 133,347M8 

鮑德溫，斯坦利(Baldwin, Stanley) 559 

鮑羅廷»米哈伊爾(，格魯森貝格)

(Borodin, Mikhail [Gruscnbcrg])

628-29,631

十七劃

戴高樂，夏爾(de Gaulle, Charles) 352 

戴維斯，傑羅姆(Davis, Jerome) 610-11,

660
總參軍事學院(General Staff Academy) 574

《繁忙的鐵路》(基爾雄)(必％ 啰

The) 699
聯合反對派(United opposition) 613-14, 

652,655-56,672,686,713,729

聯邦制僚deralism) 343 ；斯大林致力於聯 

邦制 346,349-51

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174, 

177-78,183,213,223-24,230,242, 

259,272,280,296,298,338-39,383, 

453 ；擔心布爾什維克政變208 ； 

指控布爾什維克叛國202-3 ；作為 

資產階級機構176 ；秩序的瓦解 

180-81 ；立憲民主黨的退出202 ； 

崩潰2g8 ；與立憲主義75-76 
178-80 ；與杜馬 179.80 ；糧食£， 

斷298-99；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93200 ；抵制重新分配土地］gg「 

大批辭職209 ；獲得孟什維克的支' 

持195 ；發動1917年攻勢19G200； 

一號命令］81-82, 200, 297 ；二號， 

命令182 ；與彼得格勒蘇維員］* 

⑻-82；把「全部權力」轉讓給髙時 

政府178 ；解散警察機關和保安處 

180,223 ；遷往冬宮 215-14,21&17, 
219-20 ；與右翼182-83 ；成為社會' 

主義的176 ；與斯大林190,205；另 

見：克倫斯基，亞歷山大

臨時革命委員會(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383-84,393,402

講突厥語的民族(Turkic peoples) 29, 

183-84,344

謝列布里亞科夫»加林娜(Serebryakova, 

Galina) 565, 581, 585

謝列布里亞科夫»列昂尼德(Serebryakov, 

Leonid) 390,423,463

謝多夫，列夫(Sedov, Lev) 538

謝多娃，娜塔莉亞(Sedova, Natalya) 533, 

541, 593-94,677

謝里登，克萊爾(Sheridan, Clare) 459 

謝爾蓋•涅伶耶夫(Nechayev, Sergei) 53 

謝爾蓋大公(Sergei, Grand Duke) 61 

謝爾蓋耶夫 , 阿爾喬姆(Sergeyev, Artyom)

466-67,593
賽義德一加利耶夫，薩希卜,加列伊 

(Said-Galiev, Sahib Garei) 345-46,371

邁爾，馬克斯(Maier, Max) 702-3,709

十八劃

瞿魯巴，亞歷山大(Ts*rupa, Alexander) 

299, 569
禮薩汗(Reza Khan) 346,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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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人民委員 部(fbod supply commissariat) 
449

槿食和運輸特別委員會(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Food and Transport) 
299

「職務名冊」("nomenklatura”)432-33, 436 
薩文科 » A. I. (Savenko, A. I.) 88 
薩吉拉施維里，達維德(Sagirashvili,

David) 177» 225-26, 233
薩拉托夫(Saratov) 91-92, 95, 381
薩拉熱窩(Sarajevo) 142-43
薩法羅夫 » 格奧爾吉(沃爾金)(Saferov, 

Georgy [Voldin]) 346, 387
薩哈林島(Sakhalin Island) 75, 590 
薩馬拉(Samara) 291, 326
魏瑪共和國，參見：魏瑪德國一 

魏瑪德國293 ；與英國560-61, 587,

621 ；共產黨的政變圖謀，參見： 

德國共產黨的政變圖謀；大罷工 

323 ；惡性通貨膨脹450, 509 ；《洛 

迦諾公約》561-62 ；群眾罷工510 ； 

與紅軍的軍事合作協議446,561, 

587, 617-18,621,638,704-5 ；與波 

蘇戰爭363 ；與蘇俄的拉帕洛條約 

445y6,473, 509, 560-61,599 ；尋求

,與西方和解446；蘇德互不侵犯條 

,約 587,588;蘇德關係 55X1,611, 

623, 638-39, 692,704 ；凡爾賽條約 

315；拖欠戰爭賠款509

羅馬尼亞 316,34X4,352,556,604-5 ；

兼併比薩拉比亞378~79 ；與紅軍的 

衝突360；法西斯主義58>9。；在 

第一次世界大戦中162 ；入侵匈牙利

波蘭590,616 ；與蘇聯的瞰 
爭威脅622-23

羅將个 > 米哈伊爾(Rodzyanko, Mikhail,) 

羅易；？3 16X9,171,178,207 
羅工产‘米哈伊爾•費奥多羅维奇'

羅曼諾夫家族(Romanov Eunily)88~89 
竈當讐諾夫家族統治三百’ 

週年慶典(tercentenary ofmle by) 

126~29,132,134
羅斯托夫(Rostov) 271 
羅斯柴爾德家族(R0& 

ichild brothers) 51,
115

羅斯福，

139
西奥多(Roosevelt,鹏&疋)75,

羅森格爾茨，阿爾卡季(Rozengoks,

Arkady) 306 ，

羅森堡，阿爾弗雷德(Rosenberg, Alfi) 

340
羅豪'奧古斯特・馮(Ro&au,August

von) 6
邊陲國家(limitrophe) 556,604,616,623, 

723,732 '

〈關於民族問題的筆記〉(列寧)(“Nog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493-94, 

497,501,606 ；斯大林的反駁49&~97

k九劃

:扎諾夫，V N. (Rozanov, V N.) 576,738 

明纳茲，維薩里昂•「貝索」

(Lominadze, Besarion "Beso") 640 

易，馬纳本德拉•纳特(Roy,

Manabendra Nath) 367-68,625,633

員 9 伯特閑(Russdl, Bertrand) 151

I，塞西爾(Rhodes, Cecil) 71

二十割

蘇丹一加利耶夫，米爾賽義德 

(Soltangaliev, Mirsayet) 345-46, 

368-^9,371-72,502-4,716

蘇瓦林，波里斯(Souvarine, Boris) 520

蘇沃林，阿列克謝."vMnZkse，

A.)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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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呼姆(Sukhum) 534, 537, 54142
蘇漢諾夫，尼古拉(Sukhanov, Nikolai) 

176,215
蘇维埃大使館：共產國際辦事處443 ；格 

伯扃443
蘇维埃中央執行委員會(Soviet Central 

Execurive Committee) 200, 215. 221, 
226, 233, 235-36,247, 257, 260, 
262—65, 268, 273-74, 285-86,423, 
429, 535 ；斯大林反對各蘇維埃共和 

國的獨立386,388, 390
蘇维埃代表大會(Congress of Soviets) 350, 

354 ；第一次 196 ；第二次 215, 217. 
219-20, 225, 233,247,258,396 ；第 

三次247,251 ；第四次264~65 ；第 

五次 273-76,278-80 ；第六次 311 ； 
第十次(蘇维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第一次)485-86 ；第十一次(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第二次) 

534-35, 539-40
蘇維埃外交政策558, 698-99 ；階级鬥

爭44A44 ；列寧的控制44Q-47 ；李 

維諾夫的批評622-23 ；斯大林553, 

583, 623-24 ；兩面性 443,645,667 
蘇維埃的國家建設289-92,343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USSR)參 

見：蘇聯

蘇維埃俄國，參見：俄羅斯社會主義聯 

邦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经濟408 ；內戰時期450 ；貨幣 

450,452 ；外債 720-21,733 ；通貨膨 

脹450, 583,663 ；貨幣發行圻569, 

585,664 ；貨幣改革 376,451-52, 

566,568-69, 583,585 ； 1924 年的豐 

收566 ；托洛茨基要求實行缎濟專政 

481,484-88, 501,518 ；失業 695 ；另 

見：財政人民委員部；新經濟政策 

蘇赫一巴托爾(Siikhbaataar) 346,402-5 

蘇黎世(Zurich) 187-88,23°
蘇生姆利諾夫，弗拉基米爾(Sukhomlin。*

Vladimir) 159, 161, 163
蘇？E娃，塔季亞娜(Sukhova,F旧馆)116 
蘇聯：與邊境國家556, 732 ；與英國558, 

617-18, 622-24,631-35 ；支持英國 

的繚龍工588, 598-99, 613 ；與中 

國 617,623, 625-33, 651,655 ；憲 

法513, 540 ；經濟 > 參見：蘇維埃 

經濟；食品短缺164-65,189 ；對 

外政策558,698-99 ；外國對它的 

承認 553, 558 ；外貿 599, 632,709, 
720,733-34 ；正式成立 485-86 ；與 

法國 560,645-46,693,733 ；與德國 

的互不侵犯條約587-88 ；與德國的 

關係 558-61, 611. 623, 638-39, 692, 
704 ；商品短缺654-55 ；糧食出口 

662,665, 667 ；糧食進口 568,720 ； 

糧食短缺 641,649,654-55,659, 
661-66,669-72, 679-80,682,684-86, 

698,700-1,705,709-13,721-22, 
727-28 ；與大羸條733-34 ；工業化 

517, 565^66, 571, 574, 582-83, 587, 

605, 625, 638, 659, 662-64, 672, 686, 
694-95, 698,710,722,725,733 ；與 

日本 517, 590,621-22, 632 ；列寧的 

打算476-78,485-86,496 ；洛迦諾公 

约562 ； 1923年的駝工517-18 ；石 

油出口 709 ；斯大林在創建蘇聯過程 

中的作用419,475,478,486 ；與羅馬 

尼亞的戰爭622-23 ；拒绝償還沙皇 

政府攪留的債務611,616,623,645 ； 

與美國的關係611-12 ；破乎恐慌 

619-25,635-36,639,649,659,664, 

668,721,736-37 ；需要西方技術 

558-59,667-68,693,705,732-33， 

與世界革命555-56 ,
蘇聯人民委員會(Council dPeoples 

Commissars, USSR)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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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爾丹尼亞，諾伊(Jordania, Noe) 43H4, 

48, 50-51, 54,74,80,108,113,395
赋務人員(apparatchiks) 426,430-32

《樱桃園》(契訶夫)(。“7。%从〃 The)

10

二十一副

撲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 107

鐵木辛哥，謝苗(Timoshenko, Semyon) 

356

鐵匠橋街 15號(Blacksmith Bridge, 15 

[Kuznetskii mosi\) 441

鐵路工會(Union of Railroad Employees)

231,234,237

二十二劃

辍® 人 183,368,37871,401,4 乃

辦梵黑豐和國3712 502 

號勒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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